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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卷说明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四卷收集了他们给资产阶级的进步出

版物“美国新百科全书”写的一系列条目和马克思的论战性巨著

“福格特先生”。从写作时间（１８５７年７月－１８６０年１１月）来看，这

些著作同编入本版第十二卷，第十三卷的著作和第十五卷的部分

著作是相衔接的。

收入本卷的著作同这个时期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其他著作一

样，是无产阶级运动和民主运动开始活跃时期的著作。资本主义经

济史上第一次世界经济危机（１８５７－１８５８年）为已开始的无产阶

级的革命阶级斗争的新高潮、为一系列国家的反封建的人民运动

和被压迫民族的民族解放斗争的加强准备了基础。消灭封建主义

的残余、消灭民族压迫，统一政治上被分裂的国家－－德意志和意

大利，这些任务又特别尖锐地提出来了。由于资产阶级日益走向反

革命，欧洲无产阶级就成了革命地解决这些任务的主要战士。对于

欧洲无产阶级来说，完成由于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命的失败而没有实

现的资产阶级性的改造是走向无产阶级革命的必要步骤。

革命事变的临近，孕育着大规模的军事冲突（如１８５９年法国

和皮蒙特对奥地利的战争所表明的）的复杂的国际形势，促使工

人阶级的领袖马克思和恩格斯加强了在准备国际无产阶级进行新

的阶级战斗方面的活动。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和恩格斯对革命

９



理论的制定，他们为建立无产阶级政党而进行的斗争，他们对无

产阶级在各个不同国家的国内和国际形势的根本问题上的策略的

论证，对国际冲突和战争的起因和阶级性质的阐述，对武装斗争

的规律性的揭示，以及他们对工人阶级的思想敌人的猛烈驳斥，具

有特别重要的意义。第十四卷发表的著作反映了这个时期马克思

和恩格斯的革命理论活动和革命实践活动的许多方面。抨击性著

作“福格特先生”是马克思捍卫形成中的无产阶级政党，反对资

产阶级营垒中的诽谤者和诬蔑者的卓越言论。马克思和恩格斯给

“美国新百科全书”撰稿（这在当时对马克思来说是维持生活的一

个来源，而对恩格斯来说则是帮助伟大战友的一种手段）就像给

“纽约每日论坛报”写通讯一样，是利用它们作为宣传（往往必须

采取隐蔽的形式）革命的唯物主义思想的合法机会。既然这是由

马克思和恩格斯决定的，他们也就竭力选择那些对于无产阶级的

理论武装有重要研究价值的问题给百科全书撰写条目。

“美国新百科全书”上的条目是本卷前半卷的内容。马克思和

恩格斯在写作这些条目时曾经不断地同百科全书的编辑（查·德

纳等）的阶级局限性发生冲突，因为后者以虚伪的资产阶级客观

主义精神向作者提出要求－－不表现党派倾向。尽管任意删改作

者原文的编辑部提出了这种要求，尽管这一出版物的特殊的参考

性质对革命的政论作品有一定的限制，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仍然善

于在具有严整的百科全书的形式和体裁的文章中发挥革命无产阶

级的观点。

给百科全书写的条目大部分是恩格斯执笔的，虽然马克思被

认为是正式撰稿人。恩格斯承担了这一工作的主要部分，使马克

思腾出时间去研究经济问题，因为创立无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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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产阶级领袖当时的主要理论任务。许多条目是由这两位马克思

主义创始人密切合作写成的。他们通过各种形式互相帮助，这种

帮助往往具有直接合写的性质。

在恩格斯写的条目中，关于军事问题的文章，如“军队”、

“步兵”、“骑兵”、“炮兵”、“筑城”、“海军”等占着中心地位。这

些文章是恩格斯对战争的历史（远溯古代）、军队的产生和发展的

历史深刻概括的结果，也是对他那个时代的武装力量的组织和状

况、战争和战斗的方法和形式进行分析的结果；这些文章和恩格

斯的其他军事著作一样，为马克思主义军事科学和真正科学的军

事学术史奠定了基础。在这些文章中，恩格斯根据大量的实际材

料，揭示了战争和武装力量的产生的历史条件，彻底研究了军队

发展的最重要的阶段和特点，指出了军队的组织、战略和战术在

不同历史时代的变化。恩格斯给“美国新百科全书”写的关于军

事问题的总结性文章完全反映出他作为无产阶级第一个军事理论

家和杰出的军事学术历史学家，作为军事科学和军事历史科学方

面的革命家和革新家的作用。在对许多知识部门进行有成效的研

究并使自己的科学活动服从于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利益的时候，

恩格斯把“研究军事问题”－－如马克思在１８５９年２月２５日给

拉萨尔的信中所指出的－－作为自己的专门学问之一。弗·伊·

列宁把恩格斯称为伟大的军事专家。

恩格斯的巨大功绩是，他第一个用唯一科学的方法，即辩证

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来研究军事史和分析当时的军

队。恩格斯与那些不能把武装力量的发展看做规律性的过程的资

产阶级唯心主义历史学家不同，他指出，这种发展和其他社会现

象一样，归根到底是由构成社会经济基础的物质生产方式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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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的。马克思读了恩格斯的“军队”一文后，于１８５７年９月２５

日写信给恩格斯说：“军队的历史比任何东西都更加清楚地表明，

我们对生产力和社会关系之间的联系的理解是正确的。”

恩格斯第一个在军事历史科学中充分揭示了以下事实：武装

力量的性质和类型以及它们的特点、装备和战术，部队的编制和

训练方法，取决于生产力发展的水平，取决于社会制度和社会的

阶级结构。恩格斯根据大量的历史实例，揭露了从古代东方奴隶

占有制国家出现最初的有组织的武装力量以来军队的阶级性。恩

格斯在辩证地研究武装力量的发展时，把这种发展同社会经济形

态的历史具体地联系起来。他指出，军队的盛衰取决于某一形态

的形成和瓦解的过程。恩格斯强调指出，古希腊的军队及其方阵

战术，古罗马的军队及其较进步的军团制度趋于衰落是奴隶占有

制社会内部促使该社会崩溃的那些矛盾发展的结果。封建制度的

瓦解，造成封建军事体系解体，使得已经丧失了战斗力的骑士队

消亡。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在资本主义形成时代，武装力量经

历了从雇佣军队到根据普遍义务兵役制编成的群众性军队的重大

演变，这种演变反映了资产阶级社会形成和发展的过程。

恩格斯认为某一种社会经济形态由另一种进步的社会经济形

态代替的时期，革命地摧毁陈腐的社会制度和建立新的社会制度

的时代，对军事发展起了重大的作用。恩格斯在著作中指出，这

样的时代特别有力地推动了军事方面的进步，而这些进步的变化

的倡导者和代表者就是对社会衰朽势力进行斗争的革命阶级。恩

格斯根据早期资产阶级革命的例子，首先根据十八世纪末法国资

产阶级革命和革命的法国对欧洲各封建专制国家同盟的战争的例

子，来揭示这一规律性。他指出，正是在这些战争中突出地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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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武装斗争的直接参加者人民群众的军事创造性，他们不断寻找

并且终于找到了适合于新条件的新的战斗形式和新的战术布势的

形式。后来，这一点在军队的组织和条令中固定下来，并且由于

军事领导人员和指挥人员等的活动形成了体系。恩格斯认为人民

反对外国侵略者的解放斗争，例如，瑞士人反对奥地利封建主和

勃艮第封建主的战争、十六世纪尼德兰人反对西班牙统治的战争、

十八世纪末英国的北美殖民地的独立战争、十九世纪初欧洲人民

反对拿破仑压迫的战争、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匈牙利的民族解放战争

等，具有重大意义。恩格斯不仅在给百科全书写的长条目中，而

且在一系列短条目中（“阿耳布埃拉”“布达”等）都谈到了这些

战争的历史。

恩格斯的军事文章驳倒了许多资产阶级军事理论家所谓军事

学术原则的不变性和永恒性的观念。恩格斯在揭示战略和战术所

固有的辩证的规律性时强调指出，适合于一定历史条件的战略和

战术规则，如果运用到已经变化的情况中就要破产。例如，在

“布伦海姆”的条目中，恩格斯在分析十八世纪初的一次大会战时

注意到，在当时实行线式战术的条件下成为法军失败原因的情况，

在十九世纪，即在采取散开的队列和纵队相结合的时期则被认为

“最有利的条件之一”（见本卷第２５７页）。恩格斯把军事学术的发

展整个看成不断完善的复杂的发展过程。他揭示了这一过程的各

个不同方面的彼此密切的联系。恩格斯在文章中指出不同兵种的

协同动作在军事上的作用和它们的历史发展的相互制约性。

恩格斯写的条目包括了军事的各个领域。其中对于军队的形

成、组织和装备、补充和训练、指挥管理等问题，战略和战术，地

面部队各兵种和海军的组织和战术，筑城工事的构造以及其他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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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部队的物质保障和供应（见“弹药”、“艾雷”等条目），部队的宿营

（“露营”、“野营”等条目）等许多问题，都作为历史发展的规则而加

以研究。恩格斯非常重视军事技术。在上面已经提到的长条目中，

恩格斯彻底地研究了军事技术历史的各个最重要的方面，而某些

细节在论述各种武器（“弹射器”、“刺刀”、“明火枪”、“马枪”、“卡伦

炮”、“爆炸弹”、“霰弹”等），各种进攻和防御的战斗手段

（《Ｂａｔｔｅｒｙ》、“炮艇”、“棱堡”、“掩障”、“防弹工事”等）和辅助的技

术手段（“军用桥”等）等一系列短条目中加以阐述。恩格斯根据大

量实例揭示最重要的技术发明（火药的发明、火器的使用和改进、

炮兵学和军事工程学的进步、蒸汽机在海军中的使用），对武装力

量和军事学术的发展具有革命化的影响。正如恩格斯在文章中所

证明的，战术对军事技术的从属性，战斗的战术形式随着新式的大

规模武器的出现而必然产生的变化，是反映着社会经济发展、社会

生产力发展对军事的作用的规律之一。

但是，恩格斯并不把武装斗争的规律仅仅归结为军事技术对

战斗方法的影响。他强调指出，某一军队的状况和它的战斗力，首

先取决于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取决于军队产生和活动的社会条

件。某一军队的战斗素质，同装备一样，取决于军队的组成，军

队招募的社会成分，战斗训练的程度，战士的觉悟水平和精神面

貌，而后者在许多方面是由战争的性质决定的。恩格斯认为军队

的士气有很大意义。因此，恩格斯在谈到骑兵会战时强调指出，在

两支强大的骑兵部队冲突的紧急关头，“精神因素，勇敢，在这里

立即化为物质力量”（见本卷第３１９页）。恩格斯还指出在战斗中

起作用的其他因素：地形的影响，预备队的存在，指挥的灵活性，

统帅的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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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在著作中以很大的篇幅评价了卓越的统帅、军事改革

家、工程师和发明家的活动，在评价中对于群众和个人在历史上

的作用作了真正科学的解释。恩格斯指出，杰出的统帅的活动决

不取决于他们幻想的任意创造，而首先取决于不依他们的意志为

转移的物质前提。恩格斯强调指出，统帅的作用在于善于运用武

装力量的客观历史发展所提出来的进行战争和战斗的方式和方

法，并且最合理地利用新的技术装备和由于社会制度的改变而发

生的军队的组成和战斗素质方面的变化。例如，恩格斯认为拿破

仑的功绩就是他把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所产生的新的作

战方法变为“一套正规的制度”（见本卷第３９页）。同时恩格斯反

对资产阶级编纂历史的典型方法，即迷信统帅并把他们偶像化；他

指出甚至卓越统帅的活动都具有本人阶级根源所带来的局限性和

矛盾性的特点。例如，他指出，弗里德里希二世虽然取得了军事

上的成就，但是他“不仅给普鲁士人从此以后所特有的呆板和机

械练兵方法奠定了基础，而且实际上造成了他们以后在耶拿和奥

埃尔施太特蒙受空前耻辱的原因”（见本卷第３７６页）。恩格斯强

调指出拿破仑在战略和战术上的冒险主义成分，片面决定和失策，

如庞大的纵队队形“曾使他在会战中不止一次地遭到失败”（见本

卷第３２３页）。

本卷发表的恩格斯论述军事的短条目使他的长条目的内容得

到充实和具体化。其中某些条目如“阿尔马”、“阿斯佩恩”、“比

达索阿”、“博罗迪诺”等，分析了个别会战。一部分条目是恩格

斯为了解释一系列军事术语和军事技术用语而写的。在恩格斯的

“战局”、“会战”和“攻击”等条目中，包含了有关作战的方式和

方法、不同战斗队形和预备队的运用的重要的军事理论结论。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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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有许多从战略和战术观点来看是很宝贵的原理。

恩格斯在军事文章中分析了不同时代首先是资本主义时代的

战争历史的经验。他批判地整理了并总结了从古代军事著作家到

他那个时代的资产阶级军事理论家和军事历史家的军事理论思想

上的成就。恩格斯探讨了许多民族的军队发展情况，竭力想把其

中每一个民族对军事科学和军事学术的贡献反映出来。恩格斯所

做的概括和结论以及他所采取的研究军事历史事件的方法，都具

有不可估价的理论意义和政治意义。恩格斯在各条目中对武装力

量进一步发展的某些方向所做的预测，例如他对于在枪械效果增

大的影响下步兵战术上将有的变化（“步兵”条目）以及由于军

舰上枪炮装备能力不断增大而在海战战术和舰船类型上将有的变

化（“海军”条目）的意见，作为科学预见的典范是非常有意思

的。同时应该考虑到，恩格斯是生活在垄断资本主义以前的时代，

在他的著作中总结的是大规模使用机器技术装备和自动化武器时

期以前的战争经验。因此不能把恩格斯反映帝国主义以前的时代

的军事特点的某些原理和论断机械地搬用到现代条件或者毫无保

留地用于现代的战略和战术上。

还应该指出，由于当时许多国家的军事学术史都没有整理出

来，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恩格斯考虑到许多民族的军事经验。例

如，恩格斯在他写的条目中只是粗略地谈到俄国的军事学术，主

要是在他同马克思合写的俄国某些军事活动家传记里提了提俄国

军队的历史（“巴克莱 德 托利”、“卞尼格先”等条目）。在个别

场合下，恩格斯由于利用西欧历史学家有偏见的著作而又没有可

能把这些著作同更客观的学术著作进行对照，对俄国军事历史的

某些方面阐述得不够确切。例如，在“博罗迪诺”这一条目中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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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不确切的地方。这一条目对博罗迪诺会战的结果作了片面的估

价，并且做“巴克莱 德 托利”这一条目一样，贬低了伟大的俄国统

帅米·伊·库图佐夫的作用。恩格斯虽然在他的著作的许多地方

指出了中国发明火药以及中国人、印度人和阿拉伯人在火器使用

方面的许多发明的伟大历史意义，但是由于当时军事历史科学的

状况，他不可能全面地反映东方各族人民对军事学术的贡献。

恩格斯给“美国新百科全书”写的许多文章都是谈已经成为欧

洲资本主义国家侵略对象的东方各国的。这些文章都是反对经济

发达国家的资产阶级奴役并剥削亚非各国人民的掠夺制度，反对

殖民侵略者和殖民冒险者的政策的。这些文章是马克思和恩格斯

非常关心东方各族人民的命运，关心他们的民族解放运动的证明

之一。

在“阿富汗”、“阿尔及利亚”、“缅甸”等条目中，恩格斯指出这

些国家的自然资源引起了资本主义掠夺者的殖民欲望，他们利用

这些国家的经济落后和半宗法制度，把它们变成殖民掠夺的场所。

恩格斯指出，第一次和第二次英缅战争（１８２４－１８２６，１８５２）的结

果，英国殖民者掠夺了缅甸，使它“失去了最富饶的领土”，占领了

它的出海口（见本卷第２８７页）。恩格斯揭露了在阿富汗的英国派

驻官吏的阴谋诡计，揭露了英国殖民者对这个国家的内政的粗暴

干涉以及他们为了发动旨在对阿富汗进行殖民侵略的１８３９－

１８４２年英国阿富汗战争而采取的各种阴险毒辣和挑拨离间的方

法。恩格斯把英国人侵占阿富汗看做是英国在中亚细亚进行殖民

扩张的组成部分。恩格斯以法国侵占阿尔及利亚为例，特别清楚地

揭露了殖民统治的野蛮方法和殖民奴役的后果。恩格斯在谈到法

国殖民者的行为时写道：“从法国人最初占领阿尔及利亚的时候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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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现在，这个不幸的国家一直是不断屠杀、掠夺和使用暴力的场

所。征服每一座大城市或小城市，每一寸土地都要付出巨大的牺

牲。把独立视为珍宝、把对外族统治的仇恨置于生命之上的阿拉伯

和卡拜尔部落，在残暴的袭击下被镇压，他们的住宅和财产被焚毁

和破坏，他们的庄稼被践踏，而幸存的受难的人不是遭到屠杀，就

是遭到各种奸淫和暴行的惨祸。”（见本卷第１０４页）

恩格斯热切同情受殖民压迫或者受殖民奴役威胁的各族人

民，他在条目中强调指出了这些民族对殖民者的反抗的解放性质

和广泛规模。他满意地指出英国在阿富汗的冒险行为的可耻失败，

详细地谈到了１８４０年阿富汗人反对外国侵略者的总起义。这次起

义的结果，正如恩格斯对阿富汗人民所作的评论那样，“勇敢、刚

毅和爱好自由的人民”给了殖民者一次严厉的教训，消灭了他们

的军队，并把他们赶出国境。恩格斯在指出阿尔及利亚当地居民

不断起来反对殖民统治时说，尽管法国进行了三十年的血腥战争

（从１８３０年开始），尽管法国投入大批军队、花了大量金钱去征服

阿尔及利亚，但是由于阿尔及利亚人的反抗，法国在这个国家的

统治“是完全虚假的，如果不算沿海地区、城市及其郊区的话”，

而阿尔及利亚的各部落还在“继续捍卫自己的独立和仇视法国的

制度”（见本卷第１０９页）。

“阿尔及利亚”和“阿富汗”两个条目充满了作者对反对殖民

者的解放运动的日益壮大和不可阻挠的信心。正如恩格斯指出的，

这种运动在仇恨殖民压迫、渴望自由的人民群众中深深地扎下了

根。这些条目虽然是为资产阶级的出版物写的，但是，是站在无

产阶级国际主义立场的。它们反映了无产阶级的伟大领袖们对殖

民主义所作的斗争，反映了他们要教育宗主国劳动人民同情殖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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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和附属国的争取解放的人民的崇高愿望。

在“美国新百科全书”上，除了恩格斯写的条目外，还发表

了马克思写的许多条目。这主要是十八世纪末至十九世纪上半叶

的军事活动家和政治活动家的传记。其中许多条目，如“巴克莱

德 托利”、“卞尼格先”、“贝姆”、“博斯凯”、“布吕歇尔”、“贝雷

斯福德”等，都是马克思在恩格斯参加下写成的。马克思和恩格

斯合写的条目还有“西班牙舰队”和“艾阿库裘”（后一个条目论

述拉丁美洲各国反对西班牙统治的解放战争中的一次决战）。

本卷发表的传记性文章，是对各个不同的军事和政治事件的

参加者进行卓越的历史评述的典范，是善于从个别人物的生平中

不仅突出个人特点，而且突出那些反映时代、时代精神和这些活

动家所代表的那个阶级的本质的特征的典范。这些传记表明，马

克思和恩格斯－－无产阶级历史科学的奠基人－－是描绘历史肖

像的巨匠。

在马克思的“贝尔蒂埃”、“贝尔纳多特”、“布律恩”、“贝西

埃尔”、“布里昂”等条目中，描绘出拿破仑法国的军事活动家和

国家活动家的群像。正如马克思指出的，其中许多人的生活道路

反映了１７８９－１７９４年参加革命事件而后来成了反革命波拿巴政

体的支柱的法国资产阶级集团的演化。这些活动家大多数完全依

靠“为军事人才开辟了广阔的道路”（见本卷第９５页）的革命，而

在军事上或外交上飞黄腾达起来。在确立了反革命大资产阶级的

统治的条件下，他们成了贪得无厌和追逐暴利之徒（布里昂、布

律恩），成了渴求官职、封号和“空缺”王位的野心家（贝尔纳多

特），成了愿为任何制度效忠的不择手段的钻营家（贝尔蒂埃）。马

克思所写的一些拿破仑的元帅的传记，提供了关于拿破仑第一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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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资产阶级上层的习气的清晰概念。

在“毕若”条目中，马克思鲜明地刻划了一个愚蠢而又残忍

的反动分子－－资产阶级七月王朝制度的忠实奴仆－－的嘴脸；

这个反动分子以血腥镇压法国工人、用背信弃义和残暴的方法征

服阿尔及利亚和在摩洛哥从事殖民冒险著称。当时另一个典型的

反革命人物就是英国将军贝雷斯福德，他领导了一系列殖民掠夺

性远征并参与镇压巴西和葡萄牙的革命运动。

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写的布吕歇尔元帅传记是一幅广阔的历史

画面。在传记中，这位卓越的德国统帅和爱国者的活动是以德国

人民和其他国家人民反对拿破仑统治的解放战争为背景展现出来

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了布吕歇尔在１８１３－１８１５年反拿破仑法

国的战争中的重大作用，强调他“与民众同样地仇恨拿破仑”并

且“由于他对庶民抱有同情心”而在群众中享有声望，他们认为

“对于１８１３－１８１５年带有半正规半游击战争性质的战斗行动来

说，布吕歇尔是最合适不过的将领了”（见本卷第１９１－１９２页）。

马克思的“勃鲁姆”以及他同恩格斯合写的“贝姆”等条目，

都是写革命活动家的传略的。对于在反革命恐怖下牺牲的１８４８年

革命的著名活动家罗伯特·勃鲁姆的描述表明，马克思在清楚地

认识到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代表者的观点的局限性和温和性的

同时，高度地评价了其中那些与庸俗民主派截然不同的忠实于人

民利益的人。在描写约瑟夫·贝姆的文章中，指出了这位波兰将

军卓越的统帅艺术，后者在１８４９年匈牙利革命战争时期显出“在

游击战和小规模的山地战中是第一流的统帅”（见本卷第１３４页）。

在“玻利瓦尔 伊 庞特”一文中，马克思指出了在拉丁美洲各国反

西班牙殖民统治的斗争中（１８１０－１８２６）人民群众的作用，并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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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出了这次斗争的革命解放性质。但是，由于根据当时流行的有

偏见的书刊的错误材料，马克思对拉丁美洲人民民族解放运动的

领袖西蒙·玻利瓦尔的活动和他本人作了片面的评价。在这些年

代，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政论的反波拿巴方针、他们的力求揭穿

对拿破仑第一及其仿效者的反动崇拜的意图，一定程度上影响了

马克思对这位活动家采取否定态度；他根据自己的资料（当时他

不可能相信这些资料是不客观的）把玻利瓦尔也算在拿破仑第一

的仿效者之列。

本卷后半卷的内容是卡·马克思的抨击性著作“福格特先

生”。这一卓越的文献反映出马克思和恩格斯为建立无产阶级政党

而进行的斗争，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为保护无产阶级革命家不受

资产阶级思想家和代理人的恶毒攻讦而发表的言论。马克思的这

部用尖锐的讽刺形式写成的作品，是对那些采用诽谤和捏造事实

等卑鄙手段攻击无产阶级运动的敌人进行致命反击的典范。

马克思的这一著作是在国际工人运动发展的一个新阶段初期

写成的，当时马克思和恩格斯加强了他们的集合、团结和培养无

产阶级战士干部的活动。他们依靠１８５２年共产主义者同盟解散以

后保留下来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核心，努力扩大和加强国际无产

阶级的联系。马克思寻求更广泛地宣传共产主义思想的新的方法

和机会，寻求适应情况改变后的党的活动的新的组织形式。马克

思为建立无产阶级政党而进行斗争，这个政党应是共产主义者同

盟－－这样一个政党的胚胎－－的历史继承者和思想继承者。但

是同时，马克思却决不认为这个政党只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恢复。

他认为必须建立一个更广泛，更有战斗力，更密切联系群众的组

织，它能够担负起无产阶级群众革命运动的领导者这一具有全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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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历史意义的任务，并把这个运动引向胜利。马克思在这些年中

谈到无产阶级政党的时候，指出他所指的不是共产主义者同盟，他

所理解的无产阶级政党是“按伟大历史意义上来讲的政党”（见马

克思于１８６０年２月２９日写给斐·弗莱里格拉特的信）。

在建党斗争的这一个阶段，马克思认为特别重要的是不使正

在形成、还未巩固的党的队伍受到诽谤性攻击，这种攻击会在工

人运动中起瓦解作用并破坏工人对自己的领袖的信任。为了巩固

党在群众中的影响和威信，马克思努力使工人和劳动群众对无产

阶级革命家、他们过去和现在的活动、他们的道德品质、他们的

观点和目标得到真正的而不是被诽谤所歪曲了的了解。使群众彻

底认识到无产阶级政党的事业的伟大和纯洁，不让无产阶级的敌

人诬蔑和诋毁－－这就是马克思要写出“福格特先生”这一著作

的崇高动机。

马克思写这一著作，是为了回答１８５９年１２月出版的卡尔·

福格特的诽谤性小册子“我对‘总汇报’的诉讼”。福格特在这本

小册子里不惜歪曲事实、睁眼撒谎，拚命对马克思及其战友散布

大量恶毒肮脏的谣言，对他们在共产主义者同盟中的活动大肆歪

曲，诬蔑他们怀着自私自利的、几乎是犯罪的动机。福格特的造

谣中伤，是同普鲁士警探于１８５２年进行科伦挑衅性审判时对共产

主义者同盟的活动家捏造的罪名，同敌视无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

流亡者领袖们屡次对马克思及其战友进行的诬蔑遥相呼应的。德

国的资产阶级报刊响应了福格特的诽谤。工人运动的凶恶敌人广

泛地利用了－－而且后来继续利用福格特的小册子。

马克思认为由福格特再次掀起的这场对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进

攻，表明资产阶级力图给正在形成中的无产阶级政党以致命的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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击，并从道义上使它在社会人士的心目中破产。马克思在“福格

特先生”这一著作中写道：“统治阶级的告密者们也随时随地在同

样无耻地对捍卫被压迫阶级利益的先进政治战士和作家造谣中

伤。”（见本卷第４５３页）福格特的言论之所以具有极大危险性，还

在于这本诽谤性小册子的作者挂着民主派招牌，在民主派中间有

影响，在资产阶级公众中间享有自然科学家和政治活动家的声誉。

在德国，无产阶级革命家当时面临争取全国革命民主统一的尖锐

斗争，必须加强无产阶级革命家在群众中的影响，因而揭露福格

特和他的应声虫的面目就特别重要。马克思于１８６０年２月２３日

给弗莱里格拉特写信说，同福格特的斗争“对于党在历史上的声

誉和它在德国的未来的地位具有决定性意义”。可见，在驳斥福格

特的这场论战中，马克思不仅维护了无产阶级革命家过去的革命

活动，而且也维护了无产阶级政党的未来。

马克思在这一著作中揭穿了福格特的所有说法都是谎言，揭

露了他这个处心积虑的捏造者和诽谤者的嘴脸。针对福格特的歪

曲捏造，马克思叙述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以及共产主义者

同盟的产生和活动的真实情况。在该著作的第四章（“泰霍夫的

信”）里，马克思对第一个国际共产主义组织的历史作了简短的但

内容非常充实的介绍。在这一章以及其他几章（第三章“警察作

风”、第六章“福格特和‘新莱茵报’”）里，马克思描述了共产主

义者同盟进行活动的历史条件，指出了同盟的性质和目的，说明

了无产阶级这一派在同盟中同宗派主义分子的斗争。谈到维利希

－沙佩尔集团的非组织活动在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引起分裂的原因

时，马克思强调指出这个宗派集团采取的冒险密谋策略的危害性，

并证明这种策略同无产阶级政党的真正任务是不相容的。马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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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出科伦审判案，即对“新莱茵报”编辑们的陷害以及其他许多

迫害共产主义者同盟活动家的法令来做例子，揭露普鲁士警察国

家、德国以及其他国家的统治阶级为了对付共产主义运动而采取

的卑鄙手段。

马克思的“福格特先生”一书，在马克思主义文献中，第一

次完整地描述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为建立无产阶级政党而斗争的

早期阶段。这本书是为真正科学地研究共产主义者同盟历史奠定

了基础的著作之一。它同马克思所写的小册子“揭露科伦共产党

人案件”和恩格斯写的文章“最近的科伦案件”，在国际共产主义

运动史领域中开创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编纂学。

马克思揭露福格特是一个恶毒的诽谤者和居心险恶的人时，

揭示了德国庸人和流亡小市民人士中间的这位英雄的令人讨厌的

整个面目。他揭穿了福格特的假民主主义，指出了福格特在１８４８

－１８４９年德国革命时期以及在流亡瑞士的人士中间所扮演的那

种不光彩的角色。在揭露福格特的时候，马克思巧妙地嘲笑了他作

为法兰克福议会左派小资产阶级党团的典型的怯懦而狭隘的领袖

之一，作为在革命后期由“残阙”议会搞的那个短命政府（“帝国摄

政政府”）的成员所进行的活动。在第六章“福格特和‘新莱茵报’”

中，马克思指出福格特在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的活动实际上带有反革命

的性质。马克思在这一著作的许多章节里引用文献资料证明：诬指

无产阶级革命家同警察有联系的福格特自己，在反革命的瑞士当

局同工人组织、民主组织进行的斗争中，多次为瑞士当局效劳，干

过警探干的勾当。马克思的这一著作充满尖锐的嘲讽，鞭笞福格特

的世界观，即贯穿在他的自然科学著作中的那种肤浅的庸俗唯物

主义。这些嘲讽不仅击中了福格特的要害，而且也击中了整个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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庸俗唯物主义者这一派（毕希纳、摩莱肖特等等）的要害。

马克思这一著作的中心点，是在揭露福格特在五十年代就已

成了波拿巴雇用的代理人。本书第八、九、十各章（“达 达·福

格特和他的研究”、“代理机构”、“庇护人和同谋者”）就是阐明这

一问题的。马克思根据１８５９年３月，即法国和皮蒙特对奥地利战

争的前夜福格特所出版的“欧洲现状研究”以及他的其他一些口

头的和发表于报刊的言论，断定福格特同波拿巴集团有密切的联

系。马克思在自己的著作里证明，福格特的“研究”不过是把第

二帝国的官方报纸“通报”和巴黎丹屠出版社出版的宣传波拿巴

主义的小册子上的东西用德文转述出来而已。马克思强调指出，福

格特在报刊上发表的言论正是他的主子们所需要的，他们用这些

言论来在思想上影响欧洲特别是德国的社会舆论，以便于拿破仑

第三推行他的投机冒险的对外政策。按照马克思的精确说法，“福

格特不过是土伊勒里宫里能操腹语的小丑手中的无数外语传声筒

之一”（见本卷第５５８页）。

马克思指出，福格特同第二帝国的头目们在国外分设的代理

机构有联系。福格特扮演着波拿巴代理人的招募者的角色，他把

“法国食槽”放到招募来的人的面前。马克思以无与伦比的讽刺笔

触勾画了福格特的“庇护人和同谋者”的嘴脸，其中也有像日内瓦

政府首脑詹姆斯·法济这类人物，他直接同拿破仑第三进行勾结，

出卖瑞士的民族利益。马克思揭露出福格特及其同伙是执行拿破

仑第三阴谋诡计的鹰犬，指出福格特的全部政治活动就是在民主

派人士中间充当执行波拿巴阴谋诡计的工具；同时，马克思提出警

告说，波拿巴代理人有钻进民主派和无产阶级队伍中来的危险。执

政的资产阶级至今仍在广泛采用收买雇用代理人、御用文人和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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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等手法，进行反动宣传和破坏活动，而马克思的抨击波拿巴代理

机构的这一作品，在揭露这些手法方面，到今天还是一个典范。

马克思认为福格特是波拿巴雇用的代理人，他在写这一著作

时并不知道的、后来才公布的一些文献完全证实了他的这种看法

是正确的。第二帝国崩溃以后法国政府公布的关于路易 拿破仑的

秘密费用开支的材料，说明福格特在１８５９年８月从这笔秘密费用

中得到了４万法郎。

马克思在这一著作中从揭露福格特同波拿巴集团的联系进而

广泛地全面地揭露了法国的波拿巴制度。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波

拿巴的法国在当时是欧洲反动势力的主要支柱之一。而且，波拿

巴主义“是一种统治形式，是由于资产阶级在民主改革和民主革

命的环境里转向反革命而产生的”（“列宁全集”中文版第２５卷

第２４５页），当时不仅出现在法国，而且是一种国际现象。第二帝

国在全欧洲都布下了罗网，有一系列小国的政府追随它的政策。许

多国家－－撒丁、普鲁士等－－的统治阶级都表现了波拿巴主义

倾向，露出了摹仿第二帝国的统治者们的苗头。马克思和恩格斯

把同波拿巴主义作斗争看做是国际无产阶级的主要任务之一。

马克思在“福格特先生”一书中似乎是对自己的许多反对拿

破仑第三制度的政论文章作了总结。马克思发挥了他在“路易·

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这一著作中就作过的对于波拿巴主义实质

的深刻的分析，指出波拿巴制度的特征是：在各阶级之间进行看

风使舵的政策、国家政权的表面独立、蛊惑性地向社会各阶层呼

吁以掩盖它的维护上层剥削分子利益的行为、利用军队中最反动

的分子做主要支柱。马克思揭露反革命大资产阶级采取波拿巴独

裁政权形式进行统治的各种方法，指出第二帝国制度是警察恐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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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机倒把、军阀和无耻的冒险分子横行的王国，指出这一制度所

使用的大量政治手段中包括讹诈、收买、露骨的煽惑、对民族运

动和革命运动采用表面讨好和玩弄两面派手法、用小恩小惠腐蚀

某些社会阶层、利用刑事犯罪分子等等。

马克思彻底揭露了被内部矛盾弄得四分五裂的法国波拿巴制

度的腐朽和脆弱，同时指出拿破仑第三的反人民的内外政策在五

十年代末已经走上绝路，第二帝国的统治集团希望用发动对奥地

利的“局部”战争的办法找到出路。同福格特和其他波拿巴主义

宣传者的一切论断相反，马克思指出，这场战争根本不是为了使

意大利从奥地利统治下解放出来。路易·波拿巴及其集团伪善地

用这面旗帜掩饰他们作战的目的，实际上是想用廉价买得的胜利

来巩固法国的波拿巴制度，侵占意大利的土地以扩大法兰西的版

图，并阻挠意大利革命运动的发展。马克思彻底揭穿了波拿巴集

团玩弄的声名狼籍的“民族原则”这一骗人把戏的实质。路易·

波拿巴冒充“民族的保卫者”，用民族利益进行投机，想把民族运

动引上反革命的轨道并利用民族运动来巩固法国的领导权和扩大

它的疆界。事实上，路易·波拿巴对意大利的政策已经表明，第

二帝国是真正民族解放运动的最凶恶的敌人。马克思认为，民族

解放运动的某些领袖听信了波拿巴的欺骗宣传，是对被压迫的各

族人民利益的严重威胁。

马克思也痛斥了对世界政治有影响的欧洲其他反动势力。特

别是，他揭露了路易 拿破仑同英国资产阶级贵族寡头的代表帕麦

斯顿的勾结，后者帮助拿破仑第三放手进行对意大利的冒险。马

克思也揭露了为同样目的服务的波拿巴法国和沙皇俄国之间所签

订的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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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格特先生”这一抨击性著作中有关揭露波拿巴主义的部

分，是反对反动势力企图恢复和利用已遭历史谴责的波拿巴主义

传统、波拿巴主义政治的反人民手法的犀利的战斗武器。

马克思和恩格斯抨击波拿巴主义的言论，是同他们为了以革

命民主方式解决德国统一和意大利统一问题而进行的斗争紧密联

系的。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波拿巴的法国及其在欧洲的领导权，

是上述两国的民族统一和在国内实施必要的革命民主改革的主要

障碍之一。马克思在“福格特先生”这一抨击性著作中揭露了福

格特在这个问题上的亲波拿巴的立场。马克思还指出，这种立场

同受到自由资产阶级支持的普鲁士统治集团在意大利危机时期所

执行的反人民反革命的政策是一致的，普鲁士统治集团一心想利

用奥地利的削弱通过容克普鲁士领导下的王朝道路统一德国。马

克思在德国统一和意大利统一问题上抨击福格特及其同伙的言

论，也是对向普鲁士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方面摇摆的“普鲁士皇

家社会主义者”拉萨尔的一种答复。拉萨尔在他的“意大利战争

和普鲁士的任务”这本小册子中，实质上是为拿破仑第三在意大

利的政策进行辩护，并对普鲁士主义的自由资产阶级所宣扬的统

一德国的王朝道路表示支持。马克思在１８５９年１１月２６日给恩格

斯的信中写道，拉萨尔实际上“是同福格特一鼻孔出气的”。马克

思在自己的书中没有公开指出拉萨尔的名字，但是批判了他。马

克思主义创始人提出了同拉萨尔的反无产阶级观点相对立的计

划，就是通过人民革命和推翻反动的君主制度的途径用革命民主

的方法统一德国和意大利。同指望普鲁士胜利而不相信德国革命

民主力量的拉萨尔的策略相反，马克思“提倡和发扬独立的、彻

底民主的、反对民族自由主义懦弱行为的政策”（“列宁全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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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版第２１卷第１２０页）。

马克思在驳斥福格特的准波拿巴主义对外政策观念的同时，

在自己的著作中－－特别是在第八章（“达 达·福格特和他的研

究”）里－－用了大量篇幅来揭示从十八世纪中叶到十九世纪六十

年代欧洲各国对外政策的真正性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认为无产

阶级革命家的最重要任务之一就是掌握国际政治的秘密，以便能

揭露统治阶级的外交阴谋和掠夺计划。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无产

阶级能够积极地反对统治阶级的沙文主义政策和侵略政策，并强

调指出无产阶级在国际冲突中必须执行自己的革命路线，即争取

完全实现欧洲的资产阶级民主改革、被压迫民族的解放并为无产

阶级革命的胜利准备条件。马克思在“福格特先生”这一著作中，

也正是从这种立场，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立场出发来阐明各种国际

问题的。他坚决谴责掠夺和吞并的政策，揭露统治阶级外交所采

用的恫吓和讹诈、粗暴地干涉小国内政、唆使一些民族反对另一

些民族的手法。

在“福格特先生”这一著作中（第十章“庇护人和同谋者”），

马克思把资产阶级报刊的性质阐述得清清楚楚：资产阶级报刊的

任务就是充当统治阶级反动政策的兜售者和对革命运动活动家的

诬蔑、谣言的传播者。马克思无情地揭露了波拿巴派报刊的卖身

投靠、毫无原则和卑鄙下流；这些报刊的代表人物“所有这一帮

人都毫无例外地从同一位圣上的金库中汲取灵感”（见本卷第６１９

页）。马克思也揭露了德国和英国的资产阶级报刊。马克思认为英

国 “自由派的”报刊“每日电讯”是集社会髒物之大成的一个

“纸制的藏垢纳污的大中心”，他指出对于这家典型的资产阶级报

纸的这种估价可以推而广之，适用于德国、英国、法国、瑞士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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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的许多其他报刊。马克思揭露了资产阶级报刊的下流作风，并

刻画了那些文侩、老奸巨猾的政客和支配资产阶级新闻界的狡猾

的企业主的嘴脸。这是“福格特先生”这一著作强有力的、尖锐

性和准确性达于极点的揭露面之一。

揭露被马克思划为庸俗民主主义者一类的小资产阶级和资产

阶级分子，在“福格特先生”一书中占有重要的位置（见他在１８６０

年１月２８日和２月３日写给恩格斯的信）。马克思在这一著作的

前言中说，他所以要驳斥福格特，原因之一就是这能够把福格特

所属的整个政治流派都揭穿。马克思这里所指的就是德国的庸俗

民主派。在马克思看来，之所以必须驳斥庸俗民主派，是因为当

时特别要紧的是捍卫正在形成中的无产阶级政党的思想立场和策

略立场的独立性，使它不受小资产阶级的影响，也因为当时德国

民主派中的大多数人都有向右转的趋势。从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命时

起，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其代表人物中有许多当时实质上已

经干着叛卖的勾当）经历着分化和蜕变的过程。德国国内的以及

流亡国外的民主派有相当大一部分堕落成为资产阶级自由派的附

属物。他们之中有很多人像福格特一样充当波拿巴集团和德国反

革命资产阶级的应声虫。过去同恩格斯一起揭露过德国小资产阶

级许多领袖们的庸俗民主主义（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

第８卷“流亡中的大人物”）的马克思，认为再次严厉地批判这一

派的代表人物是自己对党的责任。马克思看得清清楚楚，在诽谤

家福格特的背后，除自由派以外还有许许多多的庸俗民主主义者。

在第四章和第十二章（“泰霍夫的信”、“附录”）里，马克思

以幽默卓绝的笔触嘲笑了庸俗民主主义者－－德国小市民的思想

家和代表人物的狭隘、鄙陋、庸俗和政治上的不稳定。谈到小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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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阶级流亡者金克尔、席梅尔普芬尼希、戈克、卢格等人的“革

命贷款”的投机冒险计划以及其他类似的计划时，马克思指出，他

们的那种离不开无谓的琐碎争吵的冒牌革命活动，实质上正好迎

合反革命势力的口味。

“福格特先生”这一著作的特色不仅在于内容深刻而丰富，而

且还在于其出色的形式。就艺术价值而言，这一著作是属于世界

讽刺文学优秀典范之列的。马克思在这一著作里所引用的许多著

名和不著名的文艺作品中的警句和艺术形象，使得他对福格特以

及其他工人运动敌人的批判更加尖锐和准确。“福格特先生”证明

了马克思在文艺方面的高深造诣。恩格斯在１８６０年１２月１９日写

给马克思的信中谈到这一著作说，“这是你所写过的最好的论战性

作品”。

马克思的“福格特先生”这一著作是充满了党性和对无产阶

级运动的敌人的不可调和的战斗精神的作品。第二国际和德国社

会民主党的机会主义首领们那样贬低这一著作的主要原因也就在

此。“福格特先生”这一著作反映了马克思为使无产阶级摆脱小资

产阶级思想影响、为建立无产阶级政党而斗争的一个重要阶段，它

所以保持着巨大的意义，不仅因为它是研究国际工人运动史和马

克思、恩格斯反对波拿巴主义以及其他反动势力的各种言论的重

要资料，而且是热烈捍卫工人阶级利益和坚决回击共产主义的凶

恶敌人的典范。

        

本卷收有全集第一版没有收入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给“美国新

百科全书”所写的四十二个条目以及马克思针对福格特的诽谤而

发表的四篇声明。这些条目中，“军用桥”以及“阿尔及利亚”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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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条目的片断曾译成俄文在苏联杂志上发表过，而这几篇声明曾

作为附录收入１９３６年出版的“福格特先生”单行本；其余各条目

都是第一次译成俄文发表的。第一版所刊载的“奥斯特尔利茨”是

他人写的，“奥热罗”和“巴达霍斯”两个条目也没有充分根据证

明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写的，因此本版都没有收入。１９４０年的

“军事历史杂志”第１１期上刊载的“武器”这一条目，由于不能

确证是恩格斯写的，也不在这里发表。

“美国新百科全书”中的条目，除总论性的条目“军队”排在

卷首外，都按写作日期顺序排阵列，而不是像百科全书上那样按

标题字母的顺序排列。“美国新百科全书”编辑部曾对恩格斯的某

些条目有所增补，本版已删去，有关情况都在注释中加以说明。为

了帮助读者阅读百科全书的条目原文，在个别场合下也附有增补

的段落。马克思在“福格特先生”这一著作中援引的非德文的文

献，也同全文一样以俄译文刊印，原文在脚注中注出。如马克思

引用文献时既用德文又用原文，原文则予以保留。

在“美国新百科全书”的各个条目中和“福格特先生”这一

著作中，印错了的人名、日期、地名、引文等，已根据马克思和

恩格斯利用过的资料和实际材料加以核对，并作了更正。

关于会战和条约，重复出现时不再加注，有关的页码在地名

索引中注明。

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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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恩 格 斯

军  队
１

  军队是国家为了进攻或防御而维持的有组织的武装集团。在

古代世界的军队中，我们有比较可靠史料的第一支军队是埃及军

队。它的光荣时代正好是拉美西斯二世（Ｓｅｓｏｓｔｒｉｓ）统治时期；在他

统治的那个时期的许多遗迹上有记述他的功业的绘画和碑文，这

些都是我们考证埃及军事状况的主要的资料来源。埃及军队分为

两级：赫尔莫提布〔ｈｅｒｍｏｔｙｂｉｉ〕和卡拉西尔〔ｃａｌａｓｉｒｉｉ〕；在最盛时代

前者有１６万人，后者有２５万人。这两级大概完全是以年龄或服役

期限的长短而相互区分的，所以服满一定的年限后，卡拉西尔就转

为赫尔莫提布或转为后备兵。整个军队都分驻在各个特别的军屯

内，而且每个军人获得一大块土地作为对他服役的报酬。这些军屯

主要分布在国家的北部，因为那里可能遭到亚洲邻国的攻击；只有

少数几个军屯设立在尼罗河上游，因为埃塞俄比亚人不是很可怕

的敌人。军队的力量在于它的步兵，特别是在于它的弓箭手。除后

者外，军队还有使用不同武器而且按武器类型分编为营２的各种

步兵队：长矛队、短剑队、狼牙棍队、投石队等。步兵有许多战车支

援，每辆战车上有武士二人：一名驭手，一名射箭手。在古迹中没有

看到描绘骑兵的画。描绘骑马的人的唯一图画属于罗马时代，看来

埃及人从他们亚洲邻国那里学会骑马和使用骑兵的这种假定是正

５



确的。在较后的时期，像从古代历史学家关于这个问题的一致的记

载中所确切证实的那样，埃及人有了许多骑兵，它们和古代的一切

骑兵一样，在步兵的两翼上行动。埃及人的护身器具是由不同材料

制成的盾牌、头盔、胸甲或锁子甲。他们攻打城堡的方法有许多是

希腊人和罗马人所熟知的方法和计谋。他们有ｔｅｓｔｕｄｏ或攻城槌、

接近车３和云梯；加·威金逊爵士认为他们还懂得使用活动碉楼

并善于挖掘地道，但这种说法只不过是一种假设罢了４。埃及人从

萨美提克时代起就有了希腊雇佣兵，也屯田在下埃及。

亚述给我们提供了亚洲军队的最早的典型，这些亚洲军队为

争夺地中海和印度河之间的大片地区，曾打了一千多年仗。在这里

和在埃及一样，我们主要的资料来源也是古物。根据这些古物判

断，步兵装备和埃及的相似，虽然弓的作用似乎小一些，但护身器

具和攻击的武器通常都制造精良，而且外表比较美观。此外，还因

为帝国幅员广大，所以这里的武器种类繁多。主要的武器是长矛、

弓、剑和匕首。薛西斯的军队中的亚述人，从绘画上来看，也是手持

外包铁皮的狼牙棍。护身器具是头盔（常常做得很别致）、毡甲或皮

甲和盾牌。战车依然是军队的重要部分；战车容纳二人，而且驭手

要用盾牌掩护弓箭手。在绘画上可以看到许多战车兵都是披着长

鳞甲的。此外还有骑兵，我们正是在这里第一次看到了骑兵。在较

早的雕塑品上，骑手是骑在不备鞍子的马背上的；后来才采用一种

像软马鞍一样的东西；而在一件雕塑品上则可看到像现今东方所

使用的一种高马鞍。这些骑兵同波斯人以及后来东方民族的骑兵

未必有重大的差别。这是一种轻装的、非正规的骑兵，冲锋时乱成

一团，很容易被装备精良而沉着应战的步兵所击退，但对于已经混

乱或溃败了的军队却是一个很大的威胁。因此，在绘画上，骑兵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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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形中位于战车兵之后，而战车兵看来是一种贵族兵。步兵战术在

运动的规则上和队形的排列上显然取得了某些进步。弓箭手或是

站在前面作战，这时他们每一个人都由盾牌手来掩护；或是站在后

列，这时，第一和第二列的长矛手弯下腰或跪下来，以便弓箭手射

箭。在围攻城堡时，亚述人无疑是懂得使用活动碉楼和挖掘地道

的，而从“以西结书”５中也许可以断定，他们构筑了一种类似土堤

或土岗的东西——罗马ａｇｇｅｒ〔堡垒〕的雏形，以便瞰制被围的城

堡。他们的活动碉楼和不动碉楼筑得和被围要塞的围墙一样高，或

者更高些，以便瞰制围墙。亚述人也使用攻城槌和接近车；因为他

们的军队人数很多，所以他们能够把整条小河改道，以便接近所攻

击的要塞的薄弱部，或利用干涸了的河床，作为进入这个要塞的通

路。巴比伦的军队似乎也和亚述军队差不多，但没有关于它们的具

体的详细材料。

波斯帝国的伟业归功于它的奠基者，即现今法尔西斯坦这个

出骑手的地方的尚武的游牧民族，在这里骑兵一下子就获得了统

治地位，在东方各国军队中骑兵从那时起一直到这些军队不久前

采用现代欧洲式的军事训练时为止都占居这种地位。大流士·希

斯塔斯普建立了常备军，以控制被征服的各郡和防止各郡的萨特

拉普即总督的频繁的叛乱。这样，各郡都驻有在特派长官指挥下的

警备队；此外，各城堡也驻有部队。供养这些部队的费用要由各郡

担负。这支常备军中还包括皇帝的近卫军——１万名精选的、披着

金碧辉煌的盔甲的步兵（“敢死队”Ａｔｈａｎａｔｏｉ）；出征时，一长列载

着妻妾和仆役的车辆，还有载运粮秣和弹药的骆驼队伴随着他们；

此外，在皇帝近卫军中，还有１０００名戟兵，１０００名近卫骑兵和许

多战车，并且其中有些战车还备有尖叉。大规模远征时，这些兵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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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不敷使用，还要在帝国各郡普遍征兵。这些各色各样的队伍汇

合成为一支真正的东方式军队，它包括了在装备和作战方法上不

同的各种部队；有庞大的辎重队和无数的仆役随从。我们认为，希

腊人所说的渡斯军队人数众多，就是因为有这些仆役的缘故。士

兵根据不同的民族，分别武装以弓、梭镖、长矛、剑、狼牙棍、匕

首、投石器等。各郡的部队有各自的指挥官；据希罗多德说，这

些部队似乎分为十人队、百人队、千人队等，而且每由１０人组成

的战斗单位就有一名军官来指挥。６大部队或各路军队通常由皇

亲国戚统率。在步兵中，由波斯人和其他雅利安族人（米甸人和

巴克特利亚人）组成 éｌｉｔｅ〔精兵〕。他们武装以弓、中等长度的矛

和短剑等；头上缠着类似头巾的东西，身穿铁页甲；盾大部分用

柳条编成。但是，这些 éｌｉｔｅ同波斯的其余步兵一样，每次遇到人

数极少的希腊部队，总是遭到惨败。这群动作迟钝的乌合之众只

能对斯巴达人和雅典人的最初的方阵作消极的抵抗，马拉松会战、

普拉迪会战、米卡列会战和温泉关会战７可以证明这一点。历史上

最后一次出现在波斯军队中的战车，在极为平坦的地形上对付像

波斯步兵本身那样的乌合之众可能还有用，但对付希腊人密集的

长矛队或者对付适于在起伏地上行动的轻装部队，就毫无用处了。

最小的障碍就可挡住战车。在交战的时候，马匹惊驰，不服驾驭，

反而践踏自己的步兵。至于骑兵，那末在帝国较早的时期我们也

很少有证据来说明它的质量很高。在适于骑兵作战的马拉松平原

上，波斯人有１万名骑兵，但他们没有能够冲破雅典人的阵列。在

较晚的时期，骑兵在格拉奈卡斯会战８中大显身手，那时它列成一

线，突然袭击徒涉过河后登上河岸的马其顿纵队的先头部队，趁

他们还没有来得及展开就把他们击退了。骑兵就这样在很长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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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胜利地抵御了托勒密指挥下的亚历山大军队的前卫，一直到主

力开到，轻装部队出现在它的两翼时为止，以后它由于没有第二

线部队或预备队而不得不退却。但是在这个时期，波斯军队由于

吸收了希腊成分，即由于薛西斯死后不久各个皇帝雇来了希腊雇

佣兵而得到了加强；同时麦姆农在格拉奈卡斯会战中采用的骑兵

战术也显然不是亚洲式的，即使我们没有可靠的史料，也可以大

胆地说，它受了希腊的影响。

希腊各国的军队是我们在军队组织编制方面具有丰富而确实

史料的第一批军队。可以说，战术史，特别是步兵战术史，是和

他们一同开始的。我们不去讲荷马所描写的希腊英雄时代的军事

制度，那时还没有人知道骑兵，显贵和头领跟同样显贵的敌人在

战车上相斗或下车决斗，而步兵似乎也不比亚洲步兵强多少；现

在我们就从雅典极盛时代的军队谈起。在雅典，每一自由民出身

的男子都必须服兵役。只有那些担任公职的人，而在较早的时期，

则还有第四等级即最贫穷的自由民，才能免服兵役。９这是以奴隶

制为基础的民兵制度。凡是年满１８岁的青年都必须服兵役两年，

特别是要担任边防勤务。在这个时期内，他们完成军事训练，以

后一直到６０岁都有服兵役的义务。战争爆发时，公民大会规定应

征人数；只有在极端紧急的情况下才实行ｌｅｖéｅｓｅｎｍａｓｓｅ〔全民

武装〕（ｐａｎｓｔｒａｔｉａ）。每年由人民选举将军〔ｓｔｒａｔｅｇｉ〕十人负责征

召和建立这些部队，同时每一部落即菲拉〔ｐｈｙｌｅ〕的成员则在一

个专门的菲拉尔赫〔Ｐｈｙｌａｒｃｈｕｓ〕指挥之下编成支队。菲拉尔赫和

塔克色阿赫〔ｔａｘｉａｒｃｈｕｓ〕即连长一样，也是由人民选举的。所有

应征的人编为重步兵（ｈｏｐｌｉｔａｅ），用来编成方阵即有纵深的长矛手

横队；最初军队完全由这种重步兵组成，后来增加了轻装部队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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骑兵，重步兵就成为军队的主要核心——决定会战结局的兵种。方

阵有各种不同的纵深；我们发现有关于纵深为８、１２、２５列的方

阵的记载。重步兵的装备包括：胸甲或甲胃、头盔、椭圆形的盾、

长矛和短剑。雅典方阵的威力在于攻击；它以猛烈的进攻出名，特

别是自从米太雅第在马拉松会战中规定攻击时要加快步伐因而步

兵以跑步冲向敌人以后，就更是如此。但是在防御上雅典方阵不

如比较坚实而密集的斯巴达方阵。在马拉松会战中，雅典的整个

军队由１万名重步兵构成重装方阵，而在普拉迪会战中他们除

８０００名重步兵外，还有同样数量的轻步兵。由于波斯入侵的巨大

危险，雅典不得不增加服役的人数；最贫穷的阶级——贫民——

也列册当兵。后者组成轻装部队（ｇｙｍｎｅｔａｅ，ｐｓｉｌｉ）；他们或者完

全没有护身器具，或者仅有一面盾；他们的武器是长矛和梭镖。随

着雅典权势的扩大，他们的轻装部队便为同盟者的军队１０，甚至还

为雇佣兵所加强。以射箭手和投石手著称的阿卡尔纳尼亚人、埃

托利亚人和克里特人加入了军队。此外，并组成了介乎轻装和重

装之间的部队——培尔塔斯特〔ｐｅｌｔａｓｔａｅ〕，他们装备得像轻步兵

一样，但能攻占和扼守阵地。然而，这种部队直到在伯罗奔尼撒

战争１１后被伊菲克拉特改编时，才有了很大的作用。雅典的轻装部

队无论在定下作战决心时或者在执行决心时都因敏捷和迅速而享

有很高的声望。在某些场合，可能是在起伏地上，他们甚至可以

成功地与斯巴达方阵相抗衡。雅典建立骑兵是在共和国已经富强

的时代。阿提卡的山地虽不利于这一兵种，但由于与盛产马匹因

而最先建立骑兵的地区——特萨利亚和贝奥提亚——为邻，所以

不久希腊的其他国家也都建立了骑兵。雅典骑兵最初有３００人，以

后增到６００甚至１０００人，由最富有的公民组成，甚至在平时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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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常存在的。这是军队中战斗力最强的部分，非常机警、敏捷和主

动。在战斗中，骑兵和轻步兵一样，通常都配置在方阵的两翼。在

较晚的时期，雅典人还编成了一支有２００名马弓手（ｈｉｐｐｏｔｏｘｏｔａｅ）

的雇佣兵部队。直到伯利克里时代为止，雅典军人是不领任何薪饷

的。以后，他们才领到两个奥波尔（此外还发给两个奥波尔作为伙

食费，伙食由军人自行解决），有时重步兵甚至可以领到两个德拉

马。军官领双饷，骑兵领三份，高级军官领四份。仅重装骑兵在平

时每年就花费４０塔兰特（４万美元），在战时则花费更多。战斗队

形和战法都非常简单：方阵居中，兵士伸出长矛，并用盾牌掩护整

个正面。他们向敌人的方阵进行全正面攻击。如果第一次攻击不

能打乱敌人的战斗队形，则以剑进行格斗解决战斗。这时，轻步兵

和骑兵或者是攻击敌人的轻步兵和骑兵，或者是在敌人方阵的翼

侧和后方奋战，利用敌人队伍中任何小的混乱。如取得胜利，他们

就进行追击，如遭到失败，则尽可能掩护退却。他们还被利用来进

行侦察和袭击，在敌人行军时，特别是通过隘路时，扰乱敌人，力图

截获敌人的辎重和捕捉掉队人员。因此，战斗队形非常简单，方阵

总是作为一个整体来行动；方阵的较小单位之区分并不具有战术

意义；这些单位的长官的任务只是监视方阵的队形，使其不致破坏

或者在万一被破坏时可以迅速恢复。从上面举的几个例子中，我们

已指出雅典军队在波斯战争时期的数量。在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初

期，参加野战的有１３０００名重步兵，担任守备的有１６０００人（这是

些最年轻和最年老的兵士），另外还有１２００名骑手和１６００名弓

箭手。根据倍克的计算，雅典派往叙拉古的军队有３８５６０人，后来

去增援的达２６０００人，共计约有６５０００人。雅典在这次远征１２完

全失败后所遭受的损失，确实不亚于法国在１８１２年俄国战局中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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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受的损失。

在希腊各国中，斯巴达是ｐａｒｅｘｃｅｌｌｅｎｃｅ〔最〕尚武的国家。如

果说雅典人的普遍体育训练是锻炼技巧和增强体力同时并重，那

末斯巴达人则着重增强军人的体力、培养坚韧不拔和刻苦耐劳的

精神。他们把坚毅精神和保持军人荣誉看得比机警灵巧更为宝贵。

虽然雅典人受到了在重装方阵的严格规定的位置上作战的训练，

但需要时他们也能在轻装部队中作战。相反，斯巴达人仅仅受到在

方阵中作战的训练。由此可以明显地看出，在方阵决定战斗结局

时，斯巴达人最后总是占上风的。在斯巴达，每一自由公民从２０到

６０岁都列入军队的花名册。监察官〔ｅｐｈｏｒｉ〕确定应征的人数，通常

是从３０到４０岁的中年人中募集。和雅典一样，同一部落或同一地

方的人员编在同一部队。军队的编制以莱喀古士所定的小队

（ｅｎｏｍｏｔｉａｅ）为基础；两个小队组成一个中队〔ｐｅｎｔｅｃｏｓｔｅｓ〕，两个

中队合成一个大队〔ｌｏｃｈｕｓ〕，８个中队即４个大队组成一个联队

〔ｍｏｒａ〕。色诺芬时代斯巴达军队的编制就是这样；而在较早时期，

编制则似乎不同。联队的人数不定，由４００人到９００人；据说有一

个时期曾有６００个联队。这些自由斯巴达人的各种不同的队伍编

成方阵；构成方阵的重步兵武装以长矛、短剑和系在脖子上的盾

牌。以后，克利奥米尼采用了加里亚的一种用带子缚到左肘上的宽

盾，使兵士的两手能自由活动。斯巴达人认为，他们的兵士在战败

归来时丢失盾牌是耻辱的；保存盾牌就证明：退却是完全有秩序

的，方阵是完整的；而单个的逃跑者要逃命时，当然就不得不丢掉

他那笨重的盾牌。斯巴达方阵一般纵深有８列，但有时可把一翼配

置在另一翼之后，使方阵纵深增加一倍。兵士大概走得很整齐，也

能作一些极简单的队形变换，例如，每一兵士向左右转来变换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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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以左右转弯使一翼向前或者向后移动等，但是这些队形变换似

乎是在较后的时期才采用的。斯巴达的方阵和雅典的方阵一样，在

它们极盛时代只是进行全正面攻击。方阵各列之间的距离如下：行

军的为６英尺，攻击时为３英尺，而在迎击时则为１１２英尺。军队

由一个国王指挥，他和他的侍从武士（ｄａｍｏｓｉａ）位于方阵的中央。

以后，当自由斯巴达人大为减少时，方阵的人数就由无全权的珀里

俄科〔ｐｅｒｉｏｅｃｉ〕
１３
中选拔的武士来补充。骑兵从来不超过６００人，每

５０人成一支队（ｕｌａｍｉ）。骑兵只掩护方阵的两翼。此外，还有由

éｌｉｔｅ〔精选的〕斯巴达青年骑手３００名组成的一种队伍，但是他们

下马作战，形成一种保卫国王的重装卫队。在斯巴达的轻装部队中

有斯基里特人——阿尔卡迪亚附近山地的居民，他们通常掩护左

翼；此外，方阵的重步兵还带有仆役——赫罗泰１４，后者在战斗中

应起先驱兵的作用。例如，在普拉迪会战中，５０００名重步兵就带

了３５０００名轻装的赫罗泰，但是在历史上我们没有看到有关他们

行动的任何资料。

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以后，希腊人的简单的战术有了很大的变

化。在列夫克特累会战１５中，埃帕米农达斯曾以人数不多的忒拜军

队与人数极多而从没有打过败仗的斯巴达方阵相周旋。在这里如

采取通常的全正面攻击就意味着肯定的失败，因为这样会使埃帕

米农达斯的两翼遭到正面较宽的敌人的包围。因此，埃帕米农达

斯不采用横队进攻，而把自己的军队排成长纵队，向斯巴达方阵

中国王所在的那一翼攻击。他在这一决定性的地点上成功地突破

了斯巴达军队的阵线；然后他调转军队向突破口的两侧运动，他

从两翼迂回了方阵的被突破的阵线，使方阵不打乱它的战术部署

就不能形成新的正面。在曼提涅亚会战１６中，斯巴达军队增大了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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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的方阵的纵深，但忒拜纵队仍然又突破了它。斯巴达的阿革西

拉乌斯、雅典的提摩太、伊菲克拉特和哈布里也在步兵战术上作

了改变。伊菲克拉特改善了培尔塔斯特的编制，后者是一种轻步

兵，但必要时能够成横队作战。他们手持不大的圆盾和木柄的长

矛，身穿结实的麻布甲胄。哈布里使方阵的前几列兵士在防御中

以跪姿迎击敌人的攻击。当时采用了充实的方队以及其他形式的

纵队等，随之，各种战斗队形的展开，就成为初级战术的组成部

分了。同时，各种轻步兵受到了更大的重视；希腊人还袭用了他

们野蛮和半野蛮邻邦的各种武器，采用了马弓手、步弓手、投石

手等等。这时期大多数兵士都是雇佣兵。富有的公民自己不服兵

役，乐于花钱雇人代替。原来方阵主要是军队中只允许自由公民

加入的民族部分，现在却混入了无公民权的雇佣兵，因而质量就

降低了。在马其顿时代的前夜，希腊和它的殖民地，如同十八和

十九世纪的瑞士一样，是兵痞和雇佣兵的市场。埃及法老在早期

就成立了希腊部队。后来波斯国王把希腊雇佣兵部队编入自己的

军队，使军队具有相当的稳定性。这些部队的头目真正成了十六

世纪意大利雇佣兵队长式的人物。在这个时期，特别是雅典人，已

采用了投掷石块、梭镖和火球的各种军用器械。伯利克里在围攻

塞莫斯城１７的时候就已经使用了一些这样的器械。在进行围攻时，

在被围城堡周围构筑一道带有壕沟或护墙的包围线，同时把各种

军用器械配置在城墙附近的瞰制阵地上。为了破坏城墙通常需要

挖掘地道。在强攻时，纵队列成森纳斯皮斯姆〔ｓｙｎａｓｐｉｓｍｕｓ〕式

的战斗队形，也就是外面的几列兵士把盾拿在前面，而里面的几

列兵士则把盾举在头上，这样就形成一种防避敌人石弹的屏障

（罗马人把这种屏障叫做ｔｅｓｔｕｄｏ）。

４１ 弗 · 恩 格 斯



正当希腊兵法如此首先致力于用可随意摆布的雇佣兵建立各

种新的灵巧的部队，致力于仿效或创立各种新的轻装部队而废弃

古老的多立斯重装方阵（这在那个时代是唯一能够却敌致胜的）的

时候，又兴起了一个帝国，它吸取了所有真正的改革成果，创立

了一支由重步兵组成的军队，其规模非常之大，使得任何一支军

队同它作战时，都不能抵御它的攻势。马其顿的菲力浦建立了一

支拥有３万步兵和３０００骑兵的常备军。这支军队的主要部分是

大约有１６０００或１８０００人的大方阵，这种方阵是按斯巴达方阵的

原则编成的，但装备比较好。希腊式小盾牌为加里亚式长方形大

盾牌所代替，中等长度的矛也为长２４英尺的马其顿长矛（ｓａｒｉｓａ）

所代替了。这种方阵的纵深在菲力浦时代为８到１０、１２、２４列。

由于马其顿长矛很长，前６列中每一列如把长矛端平，就可使矛

尖突出在第一列的前面。要使１０００—２０００人这样宽的正面整齐

前进，就得有很好的基本训练，因此他们不断地进行操练。亚历

山大最后健全了这种组织。他的方阵通常有１６３８４人，纵深１６列，

每列１０２４人。１６人一行，叫做洛赫〔ｌｏｃｈｕｓ〕，由站在前列的洛赫

果斯〔ｌｏｃｈａｇｕｓ〕带领。２个洛赫为１个第洛赫〔ｄｉｌｏｃｈｕｓ〕，２个

第洛赫为１个泰特拉赫〔ｔｅｔｒａｒｃｈｙ〕，２个泰特拉赫为１个塔克色

阿赫〔ｔａｘｉａｒｃｈｙ〕，２个塔克色阿赫为１个克森纳加〔ｘｅｎａｇｙ〕即

辛塔格马〔ｓｙｎｔａｇｍａ〕，也就是纵横各为１６人的一种队形。这是

编队的单位；军队行军时，按克森纳加排成纵队，正面１６人。１６

个克森纳加，即８个潘特科西阿赫〔ｐｅｎｔｅｃｏｓｉａｒｃｈｉｅｓ〕或４个希利

阿赫〔ｃｈｉｌｉａｒｃｈａｅ〕或２个泰拉赫〔ｔｅｌａｒｃｈｉｅｓ〕，组成１个小方阵；

２个小方阵组成１个中方阵，而４个小方阵则组成１个大方阵，即

所说的方阵。所有这些单位各有自己的指挥官。右翼的中方阵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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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方阵之首，左翼的中方阵称为方阵之尾或末。每当方阵需要特

别稳定的时候，左翼即在右翼后占领位置；排成横５１２人和纵３２

人的队形。另一方面，后８列展开在前８列之左时，正面就加宽了

一倍，纵深则减为８列。列与列、行与行之间的距离与斯巴达的方

阵相同，但密集队形很密，以致在方阵内单个兵士无法转动。交战

时，方阵各单位之间不许有间隔：方阵形成一个绵密的正面，ｅｎ

ｍｕｒａｉｌｌｅ〔像一堵墙似地〕向敌人进攻。方阵完全由马其顿志愿兵

组成，但在征服希腊１８以后，希腊人也同样可以加入。所有的兵士

都是重步兵。除盾牌和长矛以外，他们还佩带头盔和剑，虽然在这

长矛如林的攻击之后，并不常常需要用短剑进行白刃格斗。但是当

方阵和罗马军团相遇时，情况就完全不同了。整个方阵体系，自多

立斯时代的早期起一直到马其顿帝国灭亡止，都有一个很大的缺

点，那就是缺乏灵活性。这些纵深和正面都很大的行列只能在平坦

而开阔的地形上保持队形，并整齐地移动。每遇障碍，方阵就得排

成纵队，但采取这样的队形，方阵就不能作战。此外，方阵没有第二

线或预备队。因此，如果方阵所遇到的敌军分成为小部队，能够不

打乱战斗队形即绕过起伏地，而且排成几线，可以相互支援，那末

在这样的情形下，方阵就不得不在起伏地作战，在这里这个新的敌

人就会把它各个击破。但是对于像亚历山大在阿尔贝雷会战１９中

所遇到的那样的敌人，他的两个大方阵显然是无敌的。除了重装的

基干步兵外，亚历山大还有由６０００名希拉斯皮斯特〔ｈｙｒａｓｐｉｓｔａｅ〕

编成的近卫军，他们的装备更重：盾更大，矛更长。他的轻步兵由手

持较小的银盾的阿尔革拉斯皮特〔ａｒｇｙｒａｓｐｉｄａｅ〕和许多培尔塔斯

特组成；这两种兵编成半方阵，其人数通常为８１９２人；他们既可以

成散开队形作战，又可以像重步兵一样成横队作战，他们的方阵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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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也能做到这一点。马其顿骑兵从马其顿和特萨利亚的贵族青年

中召募；后来希腊本土的骑兵队也加入了。骑兵分为连（ｉｌａｅ），仅仅

马其顿贵族就编成８个骑兵连。这种骑兵是我们可以称之为重骑

兵的那一类；他们戴头盔、披铠甲并有铁页护胫，佩长剑，持长矛。

马也有铁甲护头。这种骑兵叫做卡塔夫拉克特〔ｃａｔａｐｈｒａｃｔａｅ〕，深

为菲力浦和亚历山大重视；后者在阿尔贝雷会战中曾用这种骑兵

进行决定性的机动：他先击溃波斯军的一翼，并进行追击，然后绕

过他们的中央，从后方袭击另一翼。这种骑兵在攻击时采用各种队

形：横队，普通的长方形纵队，菱形或楔形纵队。轻骑兵没有护身器

具，持梭镖和轻的短矛；还有一种阿克罗巴利斯特〔ａｃｒｏｂａｌｉｓｔａｅ〕，

即马弓手队。这种兵担任警戒、巡逻、侦察等任务，总之是担任非正

规的战斗行动。这种兵在色雷斯和伊利里亚部落中召募。此外，这

两个部落还有几千人充当非正规步兵。亚历山大创立了一种新的

兵，叫做第马赫〔ｄｉｍａｃｈａｅ〕，这是一种既可乘马作战又可徒步作战

的骑兵。这一兵种所以引起我们的注意，是因为它曾为后人所仿

效。十六世纪及其以后几世纪的龙骑兵就完全是对这一兵种的摹

仿，我们在下面还将谈到这一点。但是，我们没有任何材料可以证

明，这种古希腊时代的两用兵比现代的龙骑兵能更顺利地完成它

的双重任务。

亚历山大用来征服从地中海至奥克苏斯河和萨特里日河之间

地区的那支军队的编成就是这样。这支军队的人数，在阿尔贝雷会

战时，有两个重步兵的大方阵（约３万人）、两个培尔塔斯特的半方

阵（１６０００人）、４０００骑兵和６０００非正规军，总共约５６０００人。在

格拉奈卡斯会战时，这支包括各兵种的军队共计３５０００人，其中

包括５０００骑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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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迦太基军队的详细情况我们一点也不知道；甚至关于汉

尼拔曾率领多少军队越过阿尔卑斯山也有争论。同亚历山大创建

的编制相比较，他的后继者的军队并没有任何改进。在战斗中使用

战象只有很短一个时期，因为这种动物怕火，它们对自己军队的危

害甚于对敌人的危害。最后时期（亚该亚同盟２０时期）的希腊军队

一部分是按照马其顿的样式，一部分是按照罗马的样式组织起来

的。

罗马军队提供了在尚不知如何使用火药的时代所发明的最完

善的一套步兵战术。它保持重步兵和密集编队占优势，还做到：各

个小的单位具有机动性；能在起伏地上作战；依次配备成几线，一

部分用于支援和替换，一部分用作强大的预备队；最后，采用了一

种比斯巴达的训练方法目的性更明确的单个兵士的训练方法。因

此，罗马军队战胜了同他们作战的一切军队——无论是马其顿方

阵或者是努米迪亚骑兵。

在罗马，凡年龄在１７到４５或５０岁的公民，只要不是属于最

低的一级或者还没有参加过２０次步兵战斗或１０次骑兵战斗，就

都有服兵役的义务。但是通常选入军队的只是比较年轻的人。对

兵士的训练是非常严格的，目的在于用一切可能的方法增强兵士

的体力。除了使用武器和作各种运动的正规训练以外，还广泛地练

习跑步、跳跃、撑竿跳高、攀登、格斗、游泳——先脱去衣服游泳，然

后携带全副装备游泳。每个兵士携带４０—６０磅的全副行军装备，

以每小时４英里的速度作长时间的行军。军事训练中也包括练习

使用掘壕工具以及迅速地构筑营垒。不仅新兵，而且军团的老兵都

必须进行这些练习，以便保持充沛的体力和灵巧，养成吃苦耐劳的

习惯。这样的兵士确实能够征服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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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共和国的极盛时代，通常有两支执政官的军队，而每一支

军队又由两个军团和同盟者的部队（其步兵人数与罗马同，骑兵

比罗马多一倍）组成。召募新兵在卡皮托里山或马尔斯广场的公

民大会上进行；从每一特里布斯２１中挑选出同样的人数；这些新兵

平均分配到４个军团里，使之满额。有些因年龄或多次参加战斗

而免除兵役的公民常常重新志愿入伍。新兵举行宣誓后，即解散

回家听候召集。召集时，最年轻的和最贫穷的编入轻装兵

〔ｖｅｌｉｔｉｓ〕，其次的则按年龄和财产状况编入长矛兵〔ｈａｓｔａｔｉ〕和主

力兵〔ｐｒｉｎｃｉｐｉｓ〕，最年长的和最富的则编入后备兵〔ｔｒｉａｒｏｒｕｍ〕。

每一军团有１２００轻装兵、１２００长矛兵、１２００主力兵、６００后备

兵和３００骑兵（骑士２２），共４５００人。长矛兵、主力兵和后备兵又

各分为１０个中队〔ｍａｎｉｐｕｌｉ〕即连，而每一个中队又补充以同一

数额的轻装兵。轻装兵（ｒｏｒａｒｉｉ，ａｃｃｅｎｓｉ，ｆｅｒｅｎｔａｒｉｉ）①编成军团的

轻步兵，与骑兵一起列于军团的两翼。长矛兵列为第一线，主力

兵列为第二线；他们最初都装备长矛。后备兵为预备队，装备投

枪〔ｐｉｌｕｍ〕，这是一种较短的、但是非常沉重和厉害的标枪。他们

在用短剑同敌人进行白刃格斗之前先向敌人的前列投标枪。每一

中队由正百人长〔ｃｅｎｔｕｒｉｏ〕指挥，副百人长则作为他的助手。百

人长的等级由他在军团中的位置来决定；最低的是最后一个即第

十长矛兵中队的副百人长，最高的是第一后备兵中队的正百人长

（ｐｒｉｍｕｓｐｉｌｕｓ），军团的指挥官不在时，他甚至负责指挥整个军团。

通常ｐｒｉｍｕｓｐｉｌｕｓ指挥所有的后备兵，同样，ｐｒｉｍｕｓｐｒｉｎｃｅｐｓ（第

一主力兵中队的正百人长）则指挥所有的主力兵，ｐｒｉｍｕｓｈａｓｔａｔｕ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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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长矛兵中队的正百人长〕则指挥军团所有的长矛兵。在比较

早的时期，军团由６个军事护民官轮流指挥，每人指挥两个月。在

第一次国内战争２３以后，每个军团都设有次帅，他是军团的常任长

官；护民官这时大部分成为担任参谋或行政职务的人物。三线兵士

在武器上的差别到马利乌斯时代就消失了。投枪开始装备给军团

三线的所有兵士，从此以后它就成为罗马人的民族武器了。以前由

于年龄和服役年限长短而产生的三线兵士在质量上的差别不久也

消失了。照萨吕斯提乌斯的说法，长矛兵、主力兵、后备兵最后一次

出现是在梅泰鲁斯同尤古尔塔会战２４中。马利乌斯把军团的３０个

中队缩编为１０个大队〔ｃｏｈｏｒｔｉｓ〕，分为两线，每一线５个大队。同

时，大队的额定人数增加到了６００人，在ｐｒｉｍｕｓｐｉｌｕｓ指挥下的第

一大队持有军团的鹰徽２５。骑兵像从前一样分编为小队〔ｔｕｒｍａ〕，

每一小队有兵士３０人和十人长〔ｄｅｃｕｒｉｏ〕３人，其中第一人指挥小

队。罗马步兵的护身器具是长４英尺宽２１２英尺的椭圆形的木

盾，外包皮革，用铁钉铆合，中间有突起部分（ｕｍｂｏ）以抵挡长矛的

刺击。头盔是铜制的，一般后部较长以掩护颈部，用包有铜页的反

带系在头上。约一英尺见方的胸甲，用鳞状的皮带由肩上套下，系

在皮铠甲上。百人长的护身器具是包有铜页的锁子甲。右腿由于

伸出时易受到佩剑的碰撞，因此用铜页包裹着。短剑用于刺杀比用

于砍劈更多，所以除短剑外，兵士还携有一种重投枪，这种投枪的

杆长４１２英尺，铁尖长１
１
２英尺，因此全长约６英尺，杆的横断面

为２１２平方英寸，重约１０或１１磅。这种投枪投掷１０—１５步远的

距离，它常常可以穿透盾和胸甲，因此几乎总能击倒敌人。轻装兵

装备较轻的短梭标。在共和国的后一时期，当蛮族组成的辅助部队

开始执行轻装部队的勤务时，这种步兵就完全消失了。骑兵装备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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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步兵相同的护身器具，并持有矛和较长的剑。但是罗马的民族骑

兵并不是十分出色的骑兵，它们宁愿在徒步队形中作战。后来，它

就完全被废除了，为努米迪亚、西班牙、高卢和日耳曼的骑兵所代

替。

罗马军队的战术队形具有很大的运动性。列队时中队之间的

间隙同每一中队正面的宽度相等，中队的纵深在５、６列到１０列之

间。第二线各中队配置在第一线各中队的间隙的后面；后备兵站得

更靠后些，但正面已经是绵密的。根据情况，每线的各个中队可靠

拢而形成绵密的正面，或者第二线的各个中队前出并填补第一线

的间隙，最后，如果需要有较大的纵深时，每个主力兵中队站到相

应的长矛兵中队的后面，使纵深加倍。当被迫同皮洛士的战象交

锋２６时，所有三线都留有空隙，以便给战象空出一条穿过整个战斗

队形的直路，而且每个中队都掩护前面的一个中队。这种队形在一

切方面顺利地克服了方阵动转不灵的缺点。军团能在方阵不敢去

的地形上前进和机动而不搅乱战斗队形，并且不致冒很大的危险。

经过障碍物时，通常至多只需要一两个中队缩小正面，而且在几分

钟内正面即可恢复。军团能用轻装部队掩护整个正面，因为他们能

够在各线中队前进时通过间隙向后撤退。但主要的优点是军队排

成了几线，可根据情况依次投入战斗。而采用方阵体系时，战斗的

结局决定于一次突击。预备队内没有在失利时能加入战斗的生力

军，——实际上这种情况根本没有预见到。军团可使用自己的轻装

部队和骑兵，同敌人全线接战；它可以用第一线的长矛兵抵御敌人

方阵的攻击，而长矛兵却不是那样容易被击败的，因为这首先必须

把１０个中队中的至少６个中队各个击破；它还可以出动主力兵疲

惫敌人，而最后用后备兵去取得胜利。这样，统帅就掌握了对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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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会战进程的指挥，而方阵则一旦交锋，就把全部力量推入其中，

并且必须把战斗进行到底。如果罗马的统帅想要中止会战，军团的

组成使他能够以预备队占领阵地，然后已投入战斗的部队可由间

隙后撤，自行占领阵地。在一切情况下，总有一部分军队保持完整

的队形，因为即使后备兵被击退，但他们后面仍有已排列起来的第

一、二两线。当弗拉米尼努斯的军团在特萨利亚平原同菲力浦的方

阵作战２７时，他们的第一次攻击一下就被击退了，但攻击一个接着

一个；马其顿军队开始疲惫了，他们的严整的战斗队形部分地被削

弱了；凡是显露紊乱征候的地方，就有企图楔入这个笨拙不灵的人

群中的罗马中队出现。最后，当２０个中队自翼侧和后方攻击方阵

时，战斗队形就不可能保持住了，纵深的队形瓦解了，变成了四处

逃窜的人群，会战终于失败。为了对付骑兵，军团排列成ｏｒｂｉｓ——

一种以辎重居中的特殊的方队。行军中可能遭到攻击时，军团则排

列为ｌｅｇｉｏｑｕａｄｒａｔａ——一种以辎重居中而正面宽大的特殊的长

纵队。当然这只有在开阔的平原上，在可以照直运动的地方才能应

用。

在凯撒时代，军团多半是在意大利用招收志愿兵的方法来补

充的。在同盟战争２８以后，公民权以及随之而来的服兵役的义务扩

大到了整个意大利，因此，这时适于服兵役的人员便大大超过了需

要。军饷几乎等于雇工的工资；因此，新兵绰绰有余，甚至不需要实

行强迫征兵的办法。只有在特殊的场合，军团才在各省召募新兵；

例如，第五军团就是凯撒在罗马高卢２９召募的，但后来这个军团的

兵士ｅｎｍａｓｓｅ〔毫无例外地〕都取得了罗马的公民权。军团绝对没

有达到过４５００人的编制人数；例如，凯撒的各个军团就很少超过

３０００人。他们宁愿把新兵编成新军团（ｌｅｇｉｏｎｅｓｔｉｒｏｎｕｍ——〔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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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军团〕），而不愿把新兵和老军团的老兵混编在一起；这些新编的

军团最初不允许参加野战，主要使用它们来警卫兵营。军团分为

１０个大队，每一大队有３个中队。长矛兵、主力兵、后备兵等名称

仍然保存，它仅仅是为了按上述制度表明指挥官的等级；对于普通

兵士来说，这些名称已没有任何意义了。每个军团第一大队的６个

百人长有权参加军事会议。百人长都是普通兵士出身，很少取得比

这更高的地位；由受过教育的青年人组成的主帅本人的参谋部是

培养高级军官的学校，这些青年人会很快地提升到军事护民官一

级，然后又提升到次帅〔ｌｅｇａｔｕｓ〕一般。兵士的武器仍然是投枪和

短剑。除了装具外，兵士还要背负３５到６０磅的行李。携带行李的

用具非常笨重，以致兵士在准备战斗时必须先把行李卸下。部队野

营的用具由骡马驮载，一个军团需要５００匹左右。每一军团都有自

己的鹰徽，每一大队都有自己的旗帜。凯撒从自己的军团中选拔一

定数量的兵士（ａｎｔｅｓｉｇｎａｎｉ）担任轻步兵，这些人员既要适于担任

轻装部队勤务，又要适于在横队中进行近战。此外，他还有各省的

辅助部队：克里特岛的弓箭手，巴利阿里群岛的投石手，高卢和努

米迪亚部队以及日耳曼雇佣兵。他的骑兵一部分由高卢部队组成，

一部分由日耳曼部队组成。罗马的轻装兵和骑兵在这以前不久就

消失了。

军队的参谋部由元老院任命的次帅组成；他们是主帅的助手，

主帅派他们担任各独立部队或战斗单位的指挥官。凯撒第一次委

派特任次帅为军团的常任指挥官。如次帅不敷分配，则由财务官

〔ｑｕａｅｓｔｏｒ〕担任军团的指挥。他本人主管军队的财务和军需，同时

有许多官吏和传令官〔ａｐｐａｒｉｔｏｒｅｓ〕帮助他。参谋部还有派来担任

副官和值日官的军事护民官和上述志愿入伍的青年（ｃｏｎｔｕｂｅ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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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ａｌｅｓ，ｃｏｍｉｔｅｓｐｒａｅｔｏｒｉｉ——〔主帅的随从人员〕；但在会战时他们

和普通兵士一样，加入由大本营的执法官〔ｌｉｃｔｏｒｉｓ〕、官吏、仆役、密

探（ｓｐｅｃｕｌａｔｏｒｅｓ）和传令官组成的ｃｏｈｏｒｓｐｒａｅｔｏｒｉａ〔主帅的随从大

队〕作战。此外，主帅还有一种由老兵组成的私人卫队，这些老兵是

应自己的老长官的召唤而重新志愿入伍的。这种卫队在行军中乘

马，但徒步作战，他们被认为是军队中的 éｌｉｔｅ〔精兵〕；他们掌管和

保护ｖｅｘｉｌｌｕｍ——作为全军标志的旗帜。作战时，凯撒通常把军队

列为三线：每一军团的４个大队为第一线，第二和第三线各３个大

队；同时第二线各大队位于第一线各大队的间隙之后。第二线必须

支援第一线；第三线是对敌人正面或翼侧进行决定性机动以及击

退敌人决定性突击的总预备队。如果一旦因敌人向翼侧迂回而必

须延长正面时，则军队只列为两线。至于列为一线（ａｃｉｅｓｓｉｍｐｌｅｘ

〔普通的战斗队形〕），则只在万不得已时才这样做，那时在大队之

间不留间隙；但是在保卫兵营时，这种队形就成了常规，因为一线

的纵深也仍然有８—１０列，可以由垒墙上排列不下的兵士组成预

备队。

奥古斯都完成了把罗马军队变为常备的正规军的事业。他把

２５个军团分驻在整个帝国境内：８个军团配置在莱茵（他们被视为

全军的主力——ｐｒａｅｃｉｐｉｕｍｒｏｂｕｒ），３个军团配置在西班牙，２个

军团配置在非洲，２个军团配置在埃及，４个军团配置在叙利亚和

小亚细亚，６个军团配置在多瑙河流域各省。驻在意大利的军队全

部是在意大利本土征召的精锐部队，是皇家近卫军；近卫军起先由

１２个大队组成，以后由１４个大队组成；此外，罗马城还有原先被

解放了的奴隶组成的市警备队（ｖｉｇｉｌｅｓ〔武装守卫〕）７个大队。除了

这支正规军以外，各省仍必须编成轻装的辅助部队，这时他们大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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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已变成一种担任警备和警察勤务的民兵了。但是在受到袭击威

胁的边境上，不仅使用这些辅助部队，而且使用外籍雇佣兵来担任

战斗勤务。在图拉真时代，军团的数量增加到３０个，及至赛普提米

乌斯·谢维路斯时代又增加到３３个。军团除番号以外，还按其驻

地命名（Ｌ．Ｇｅｒｍａｎｉｃａ，Ｌ．Ｉｔａｌｉｃａ〔日耳曼军团、意大利军团〕），按皇

帝称号命名（Ｌ．Ａｕｇｕｓｔａ〔奥古斯都军团〕），按神名命名（Ｌ．Ｐｒｉｍｉ

ｇｅｎｉａ，Ｌ．Ａｐｏｌｌｉｎａｒｉｓ〔丘必特军团、阿波罗军团〕）或按授予他们的

奖章命名（Ｌ．ｆｉｄｅｌｉｓ，Ｌ．ｐｉａ，Ｌ．ｉｎｖｉｃｔａ〔效忠军团、虔信军团、无敌

军团〕）。军团的编制有了一些改变。这时，指挥军团的人叫做司令

官〔ｐｒａｅｆｅｃｔｕｓ〕。第一大队在人数上增加了一倍（ｃｏｈｏｒｓｍｉｌｌｉａｒｉａ

〔千人队〕），军团的额定人数增加为步兵６１００人，骑兵７２６人；这

是最低限额，必要时尚可增补一个或一个以上的ｃｏｈｏｒｓｍｉｌｌｉａｒｉａ。

Ｃｏｈｏｒｓｍｉｌｌｉａｒｉａ由军事护民官指挥，其余的大队则由护民官或

ｐｒａｅｐｏｓｉｔｉ〔长官〕指挥；因此，百人长的官衔这时就成为下级指挥

官的官衔了。通常参加军团的是释放了的奴隶、奴隶和各省居民，

总之是各色各样的人。在意大利，只有禁卫兵才必须是罗马公民，

但是以后这一规定也取消了。因此，军队中的罗马人很快地就被淹

没在野蛮的和半野蛮的、罗马化的和非罗马化的成分的洪流之中

了；只有指挥官仍然是罗马人。军队成分的这种恶化也立即反映在

它的装备和战术上。重胸甲和投枪被取消了；造就世界征服者的疲

劳的训练制度开始为人们厌弃；仆役和豪华奢侈对军队已成为必

需，ｉｍｐｅｄｉｍｅｎｔａ（辎重）随着军队吃苦耐劳的精神的削弱而增加

了。就像在希腊一样，衰落的特点表现在轻视重装的基干步兵，迷

恋各种轻武器和搬用野蛮人的武器和战术。因此，出现了许多装备

有各种各样的投掷武器的轻装兵（如ａｕｘｉｌｉａｔｏｒｅｓ，ｅｘｃｕｌｃａｔｏｒｅ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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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ａｃｕｌａｔｏｒｅｓ，ｅｘｃｕｒｓａｔｏｒｅｓ，ｐｒａｅｃｕｒｓａｔｏｒｅｓ，ｓｃｕｔａｔｉ，ｆｕｎｄｉｔｏｒｅｓ，ｂａｌ

ｉｓｔａｒｉｉ，ｔｒａｇｕｌａｒｉｉ〔辅助兵、前卫部队、长矛投掷手或梭镖投掷手、侦

察兵、先驱兵、盾牌手、投石手、弩炮手、带索长矛投掷手〕），而据维

格齐说，骑兵改进的方向是仿效哥特人、阿兰人和匈奴人３０。最后，

罗马人和野蛮人之间在装具和武器上的一切差别都消失了，而在

体力上和精神上都占优势的日耳曼人就跨过已丧失罗马特征的军

团的遗骸而前进了。

因此，同日耳曼人对西方的征服相抗衡的，就只有古罗马战

术微弱的传统、它的可怜的残余了；但是甚至这点可怜的残余这

时也一扫而光了。整个中世纪在战术发展方面，也像在其他科学

方面一样，是一个毫无收获的时代。封建制度虽然按其起源来说

也是一种军事组织，但本质上却是和一切纪律不相容的。大诸侯

及其军队的暴动和叛离是寻常的现象。给各首领下达命令常常成

了喧嚷不休的军事会议，因而要进行任何大规模的军事行动是不

可能的。所以，战争很少在决定性的地段进行；为了争夺某一地

点，需要许多次征战。在整个这一时期（概略地指六世纪至十二

世纪这个混乱时期），唯一大规模的军事行动是德意志皇帝对意大

利的远征和十字军远征３１，而且无论这一次或那一次的军事行动

都同样没有什么结果。

由封建的仆役和部分农民补充的中世纪的步兵，主要是些长

矛手，他们大都无济于事。单枪匹马冲入这个没有保护的人群之

中乱劈乱杀，这是从头到脚裹以铁甲的骑士的拿手好戏。当欧洲

大陆上的一部分步兵装备以弩的时候，英国农民的民族武器则是

大弓。这种大弓是一种非常可怕的武器，它使英国人在克雷西、普

瓦提埃和阿津库尔等会战３２中取得了对法国人的优势。雨水常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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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使弩失效，而这种大弓却不怕雨，它可以把箭射出２００码以外，

只比旧式滑膛火枪的射程稍小一些。箭可以穿透一英寸厚的木板，

甚至可以穿透胸甲。因此，大弓甚至对最初的轻火器也还长期保

持着它的优势地位，不仅如此，当时的火枪每装填和发射一次，大

弓就可以连射六次；甚至在十六世纪末，伊丽莎白女王还企图重

新把这种民族的大弓列为战斗的武器。这种大弓对付骑兵特别有

效，即使重装骑手的披甲可以防避箭矢，但箭矢却可以射伤或者

射死马匹，从马上摔下的骑士会因此而无法战斗，并且常常被俘。

弓箭手或者成散开队形，或者成横队作战。在中世纪，骑兵是具

有决定意义的兵种。全身披甲的骑士是历史上首次出现的一种有

战斗力的、采用正规队形攻击的重骑兵。亚历山大的卡塔夫拉克

特虽然也曾决定过阿尔贝雷会战的结局，但究竟是例外，所以在

那以后我们就再没有听到它的传说了，而且在古代史的整个后一

时期，步兵始终在战场上保持着自己的优势。因此，中世纪所赐

给我们的唯一进步是骑兵的创立，我们时代的骑兵就是从那个时

代的骑兵直接传下来的。然而这种骑兵的笨重程度，可以由下列

事实来证明：在整个中世纪，骑兵是装备笨重、行动缓慢的兵种，

而一切轻装部队的勤务和迅速的运动都是由步兵来担任的。不过，

骑士并不常常成密集队形作战。他们宁愿一个对一个地决斗或者

驱入敌人的步兵群中；因此，作战方法就又回复到荷马时代了。当

骑士成密集队形行动时，他们就或者成横队（骑士在第一列，比

较轻装的侍从兵在第二列），或者成长纵队攻击。通常，这种攻击

只有用来对付敌军的骑士（重装骑手）；如果对付步兵，这种攻击

就是白白浪费兵力。马匹本身的披甲和骑手的披甲加重了马匹的

负担，使它只能缓慢地作短距离的运动。因此，在十字军远征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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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在波兰和西里西亚同蒙古人作战的时期
３３
，这种行动缓慢的骑

兵经常处于极端疲惫的状态中，最后终于被东方的行动迅速的轻

骑兵击败。在奥地利和勃艮第对瑞士的战争３４中，重装骑手在难通

行的地形上陷于困境，不得不徒步而行，并构成比马其顿方阵更

为动转不灵的方阵；在狭谷中，敌人从山上往下滚木礌石，结果

方阵的战术队形紊乱了，而后就被敌人坚决的攻击所打散。

到十四世纪，有了一种比较轻便的骑兵，一部分弓箭手为了

便于移动，也乘马行进；但是由于使用了那种注定使整个作战方

法改变的新因素——火药，这些和其他一些改进，不久就成为无

用的东西而被废弃或者具有另一种意义了。

法国和欧洲其他各国是从西班牙的阿拉伯人那里得知火药的

制造和使用的，而阿拉伯人则是从他们东面的各国人民那里学来

的，后者却又是从最初的发明者——中国人那里学到的。在十四

世纪上半叶，欧洲军队最先开始采用火炮；这是一种发射石弹的

笨重的大火炮，只适用于围攻战。但是不久就发明了轻火器。１３６４

年，意大利的佩鲁贾城有了５００支轻火器，它们身长约８英寸；这

种火器后来就发展为皮斯托尔（即手枪，因托斯卡纳省的皮斯托

亚城而得名）。不久以后，又制造出较长和较重的轻火器——明火

枪，和我们现在的枪相仿，但是，由于枪身短而重，明火枪只能

射到很短的距离，而导火索是准确瞄准的几乎不可克服的障碍；此

外，它还有其他各种各样的缺点。到十四世纪末，在西欧任何一

国军队都已有炮兵和装备明火枪的部队了。但是，新武器对整个

战术的影响是极不显著的。无论是火炮或者是轻火器装填弹药都

需要很长的时间，而且又非常笨重和昂贵，因此甚至到１４５０年也

还不能代替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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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封建制度的总崩溃和城市的兴起促使军队的成分发生了

变化。大诸侯或者像在法国那样臣服于中央政权，或者像在德国

和意大利那样变成了类似独立君主的君主。下层贵族的力量为联

合城市共同行动的中央政权所粉碎。封建的军队不再存在了，新

的军队开始由大批的雇佣兵编成，因为封建制度的瓦解使得雇佣

兵获得了谁出钱就为谁服务的自由。这样就产生了一种类似常备

军的军队；但是这些雇佣兵，这些来自各民族的人们，很难使他

们服从纪律，而且又不能很按时给他们发薪饷，所以惹出了很大

的乱子。因此，法国国王查理七世成立了由本国人组成的常备军。

１４４５年，他征召了１５个ｃｏｍｐａｇｎｉｅｓｄ’ｏｒｄｏｎｎａｎｃｅ①，每连６００

人，共有骑兵９０００人，分驻在王国的各城并按时领取薪饷。每连

分为１００个长矛手组，长矛手组由重装骑手１人、弓箭手３人、侍

从兵１人和侍童１人组成。可见，他们是重骑兵和马弓手的混合

体，当然这两种兵在会战中都是单独行动的。１４４８年，他增补１６

０００名自由射手归４个将军指挥，每人指挥８个连，每连５００人。

所有的弓箭手都备有弩。他们由教区征召和武装起来，而且被免

除了一切捐税。这种军队可以说是近代的第一支常备军。

到现代战术发展的这个最初阶段的末期，战术仍然是它脱离

中世纪混乱状态时的那个样子，当时的情况大致如下：由雇佣兵

组成的大部分步兵装备有长矛和短剑、胸甲和头盔。他们在交战

时密集成群，但是由于装备和训练都比封建的步兵好，所以在战

斗中比较坚定而有秩序。定期征召的新兵和以当兵为职业的雇佣

兵，显然比偶尔征召的新兵和封建仆役的乌合之众高出一筹。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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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重骑兵也往往认为必须以密集的队形攻击步兵。轻步兵仍然

以弓箭手为主，但在先驱兵中已广泛使用轻火器了。骑兵还是主

要的兵种；重骑兵——裹以铁甲的重装骑手——已经不是在任何

时候都必须由贵族担任，而且已从过去的骑士式和荷马式的作战

方法转而采用密集队形的比较单调的攻击了。不过这时大家都认

为这种骑兵过于笨重，于是就开始想出各种办法来建立一种比较

灵便的骑兵。如上面所说的，马弓手势必已经部分地弥补了这个

缺陷；意大利和它的邻国开始采用一种非正规兵斯特拉底阿特

〔ｓｔｒａｄｉｏｔｉ〕——由波斯尼亚和阿尔巴尼亚雇佣兵组成的土耳其式

的轻骑兵。人们非常害怕这种骑兵，特别是在追击时。波兰和匈

牙利除了模仿西方建立的重骑兵以外，还保留着本民族的轻骑兵。

炮兵仍处于幼年时代。那时的重炮固然曾经运到战场上，但一经

占领阵地，就无法转移了；火药很坏，弹药的装填既困难又缓慢，

而用石弹发射，则仅能发射到很短的距离。

十五世纪末和十六世纪初立刻在两个方面有了进步：法国人

改良了火炮，西班牙人使步兵具有了新的特性。法国国王查理八

世使火炮变得相当灵便，不仅可以把它拉到战场上，而且可以在

战斗时变换阵地，在军队移动时随军队前进（不过那时军队的移

动并不很迅速）。因此，查理八世是野战炮兵的创始者。他的火炮

装置在带车轮的炮架上，由许多马匹拉曳，比意大利人的笨重的

旧式火炮（用犍牛驮运）不知要强多少倍。这种火炮给意大利步

兵的长纵队造成极大的损失，以致马基雅弗利写他的“兵法”３５一

书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想出一种队形来防止这种炮兵对步兵的杀

伤。在马利尼亚诺会战３６中，由于这种火炮射击效果好、移动灵便，

并且从翼侧阵地对瑞士军队的战斗队形进行轰击，法国国王弗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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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瓦一世才得以击溃瑞士的长矛队。然而，长矛在步兵中的优势

消失了。西班牙人改良了当时通用的轻火器（明火枪），并用以装

备正规的重步兵。他们的火枪（ｈａｃｑｕｅｂｕｔｔｅ）是一种重的长管武

器，枪膛可容纳重２盎斯的子弹，发射时架在叉架上。这种火枪

所发射的子弹可以穿透最坚固的胸甲，因此它在同重骑兵战斗时

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一当骑手落马，重骑兵就陷入混乱之中。每

一长矛手连配备１０—１５名火枪手，在帕维亚会战３７中，他们射击

的效力使联军和敌人都感到惊异。弗龙兹堡曾说，在这次会战中，

这种火枪发射一次通常就射死几个人和几匹马。从此以后，西班

牙步兵的优势就开始了，并且继续了一百多年。

由尼德兰起义引起的战争３８对军队的编制有重大的影响。不

论是西班牙人或是荷兰人都大大改善了各兵种。在这以前，每一

个愿意加入雇佣军的人都必须自备全套装具和武器，并会使用自

己的武器。但是在不大的地区持续了４０年之久的这场长期战争

中，这种合适的新兵很快就感到不够用了。荷兰人不得不满足于

他们所能搜罗到的体格适合的志愿兵，而且政府也不得不对他们

进行训练。拿骚的摩里茨编写了近代第一部操典，从而为整个军

队的统一训练奠定了基础。步兵又重新开始操练步伐了；他们已

经变得更整齐划一和紧密了。这时他们被编为较小的单位：过去

每一连有４００—５００人，这时减少到１５０—２００人，并且１０个连编

成一个团。改良的火枪排挤了长矛；整个步兵有三分之一是火枪

手，和长矛手混编在一个连内。长矛手只有在白刃格斗中才需要，

他们仍然保留了头盔、胸甲和铁护手，火枪手则没有任何护身器

具。长矛手通常排为两列，火枪手排为５—８列；第一列齐射后即

后退，重新装弹。骑兵的变化更大，在这方面拿骚的摩里茨再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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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到了主导的作用。由于不可能建立由重装骑手组成的重骑兵，他

就建立了轻骑兵。这种骑兵是他在德国召募的，装备以头盔、胸

甲、护肘、铁护手和高筒靴；但是他们只有长矛，不能同重装的

西班牙骑兵相抗衡，所以他就给他们装备双刃刀和长手枪。这种

同我们现代的胸甲骑兵相近似的新式骑兵，很快就表明他们比人

数较少和不太灵便的西班牙重装骑手优越，因为新式骑兵在这一

群行动缓慢的重骑兵向他们猛扑之前，就可以射杀重骑兵的坐骑。

拿骚的摩里茨像训练步兵一样精心地训练胸甲骑兵；他在这方面

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他敢于在会战中变换正面和以小股或大股骑

兵作其他的机动。阿尔巴不久也认为必须改善自己的轻骑兵；在

这以前，轻骑兵只适合于成散开队形作战和单个格斗，但是在他

的统率之下，这种骑兵不久就学会了像重骑兵那样成密集队形攻

击。骑兵仍和从前一样，排成５—８列。大约在这同一个时期，法

国国王亨利四世建立了一种新式骑兵——龙骑兵；在最初这不过

是一种专门为了比较迅速的移动而乘马的步兵；但是经过了几年，

当他们装备了适于步骑两用的装具后，人们就把他们当作骑兵一

样来使用了。他们没有任何护身器具，也没有高筒靴，但是装备

了骑兵用的双刃刀，有时也持长矛；此外，他们还带有步兵用的

火枪或者较短的马枪。但是这种军队并没有实现在创建时所寄予

他们的希望；他们不久就成为正规骑兵的一部分，不再当作步兵

来作战了（俄国皇帝尼古拉企图恢复原先的龙骑兵，编成了既适

于骑马作战又适于徒步作战的１６０００人的一个军；但是他们从来

没有一次徒步作战过，一直用作骑兵，因此这个军现在已改编，作

为骑马的龙骑兵而合并到俄国的其他骑兵中去了）。法国人在炮兵

方面保持着他们已取得的优势。大约在这个时期，他们发明了一

２３ 弗 · 恩 格 斯



种牵引索，而亨利四世还采用了霰弹。西班牙人和荷兰人也同样

使他们的火炮简便并比较轻巧一些了，但它们仍然是笨重的，而

口径和射程都适于进行有效射击的轻便火炮，那时还没有发明。

三十年战争３９开始了十七世纪伟大的军事改革家古斯达夫 阿

道夫的时代。他的步兵团三分之二由火枪手组成，三分之一由长

矛手组成。有一些团则完全由火枪手组成。火枪制作得非常轻便，

射击时用的枪架已经成为多余的了。古斯达夫 阿道夫还采用了一

种纸造的弹壳，使得装填大为简便。纵深的队形废除了；长矛手

排为６列，火枪手则只排为３列。这些火枪手受按排和按列射击

的训练。人数达２０００或３０００名的庞大的团减少到１３００或１

４００人，编为８个连，而且两个团编成一个旅。他采用这样的队形，

打败了常常编为３０列（类似纵队或方队）的密集成群的敌人，他

的炮兵使敌人受到了惨重的损失。骑兵也根据这样的原则进行了

改编。重装骑手被完全废除了。胸甲骑兵取消了护肘和其他无用

的护身器具，这就使他们更加轻便灵活了。古斯达夫 阿道夫的龙

骑兵几乎总是当作骑兵来作战的。无论是胸甲骑兵或者是龙骑兵

都只排为３列，并且奉有严格的命令，不得因射击耽误时间，而

应当立即持双刃刀冲锋。他们分编为骑兵连，每连１２５人。炮兵

也因为有了轻炮而改进了。虽然古斯达夫 阿道夫的蒙皮炮曾闻名

一时，但是没有维持多久。它们为四磅铁炮所代替，这种铁炮非

常轻便，用两匹马即可运走；在火枪手发射两次的时间内，这种

铁炮能发射６次；每个步兵团都有两门这样的火炮。这样一来，野

战炮就分为轻炮和重炮两类；轻炮随伴步兵作战，而重炮则留作

预备队或者在整个会战期间占领某一阵地。在这一时期的军队中

已开始显示出步兵对骑兵的日益增长的优势了。在１６３１年莱比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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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战中，古斯达夫 阿道夫有步兵１９０００人、骑兵１１０００人，梯

利有步兵３１０００人、骑兵１３０００人。在１６３２年吕特岑会战中，华

伦斯坦有步兵２４０００人、骑兵１６０００人（１７０个连）。火炮的数量

也因为采用了轻炮而增加了；瑞典军队通常每一千名兵士有５—

１２门火炮；而在雷赫河会战中，古斯达夫 阿道夫在７２门重炮的

火力的掩护下强渡了该河４０。

在十七世纪下半叶和十八世纪上半叶，随着步兵普遍地采用

刺刀，长矛和各种护身器具就完全废除了。大约在１６４０年法国发

明的刺刀曾不得不和长矛相争８０年之久。奥地利人最先用刺刀装

备了他们的全体步兵，随后是普鲁士人；法国人把长矛一直保持

到１７０３年，俄国人则保持到１７２１年。燧发机和刺刀几乎同时在

法国发明，也是到１７００年才逐渐为大多数军队所采用。它大大缩

短了装弹过程，在某种程度上还能保护火门上的火药免受雨淋，这

就更加有助于废除长矛了。但是，射击仍然进行得很慢，兵士在

整个会战期间通常最多能发射２４—３６发子弹；只是在这个时期的

后半期，由于操典的改进，训练的改善，轻火器构造的进一步改

良（特别是由于普鲁士最初采用的装弹铁探条），才使得兵士能以

相当大的速度来射击。这就使得队形的纵深必须更加缩小，所以

这时步兵仅仅排为４列。当时建立了一种 éｌｉｔｅ〔精选的〕步兵——

掷弹兵连，他们原先是用来在进行白刃格斗以前投掷手榴弹的，但

不久就只用火枪作战了。某些德国军队在三十年战争期间就已经

建立了一种装备线膛枪的猎兵，而线膛枪是１４９８年在莱比锡发明

的。这种武器这时与普通的枪并用，每个连的优秀射手都装备了

这种武器；但是除了在德国以外，这种武器并不享有很大的声誉。

奥地利人也建立了一种轻步兵，叫做潘都尔〔ｐａｎｄｏｕｒｓ〕。这是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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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与土耳其接壤的边屯区
４１
的克罗地亚和塞尔维亚的非正规部

队，他们适于奔袭和追击，但从当时的战术观点来看，由于他们毫

无训练，他们在正规的会战中就不适用。法国人和荷兰人为了同样

的目的建立了一种非正规步兵，叫做ｃｏｍｐａｇｎｉｅｓｆｒａｎｃｈｅｓ〔自由

连〕。在各国军队里，骑兵的装备也减轻了。重装骑手完全消失了，

胸甲骑兵只留有胸甲和头盔；在法国和瑞典，甚至连胸甲也废除

了。步兵的射击效力和射速的日益提高，对于骑兵是非常不利的。

不久，人们都认为这一兵种完全不适于持双刃刀向步兵冲锋；关于

无法通过火线的观点当时非常流行，以致骑兵也养成了比使用双

刃刀更多地使用马枪的习惯。因此，在这一时期中常常发生这种情

况，就是双方的骑兵如同步兵一样在相互之间进行火力战斗；骑马

冲至距敌人２０码的地方，放一排枪，然后全速猛冲，这被认为是非

常勇敢的行为。但是查理十二坚持了他的伟大的先辈①规定的原

则。他的骑兵从不停顿下来射击；不管当面的是骑兵、步兵、炮队还

是战壕，他们总是手持双刃刀冲锋，而且向来都是胜利的。法国人

也放弃了新的战法，又单靠双刃刀来作战了。骑兵战斗队形的纵深

更加缩小，由４列减到３列。此时炮兵减轻大炮的重量、使用弹筒

和霰弹已成为普遍现象。另一个重大的新措施是把这一兵种列入

军队的编制。在这以前，虽然火炮属于国家，但是操作火炮的人却

不是兵士，他们组成了一种行业，炮兵不算是一个兵种，而算是一

种手艺。炮兵军官没有军阶，与其说把他们归入有军官特权的贵

族，不如把他们归入像裁缝和木匠一类的手艺人。但是，在这个时

期前后，炮兵成了军队的组成部分，并且开始分编为连和营；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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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炮的人成了正规的兵士，而军官也有了和在步兵及骑兵中一样

的军阶。由于这种改革而造成的炮兵的集中使用和人员的固定，就

给在旧制度下不能发展的炮兵学开辟了道路。

由纵深队形到线式队形的过渡，由长矛到火枪的过渡，由骑

兵的优势到步兵的优势的过渡，是到弗里德里希大帝开始征战并

随之开始了线式战术的极盛时期才逐渐完成的。他把步兵排为３

列，使射击每分钟达到５发。在莫耳维茨４２的最初的几次战斗中，

这种步兵就展开成一线，在奥地利骑兵刚刚击溃了普鲁士骑兵后，

即以速射击退奥地利骑兵的各次攻击；消灭了奥地利骑兵以后，普

鲁士步兵攻击了奥地利步兵，击败了他们，因而赢得了会战的胜

利。在大的会战中从来不用方队去抵抗骑兵，即使采用的话，也

只是限于步兵在行军中突然遭到骑兵袭击的场合。在会战中，步

兵的外翼如果受到骑兵的威胁，通常认为只要延伸和折成ｅｎｐｏ

ｔｅｎｃｅ〔拐子形〕也就行了。为了同奥地利的潘都尔作斗争，弗里

德里希建立了一种类似的非正规的步兵和骑兵，但是在正规的会

战中从来不依靠他们，他们很少参加会战。进行射击的横队缓慢

地向前推进，就能解决会战。以前为他的前辈①所忽视的骑兵，这

时经历了充分的改革。它只排为两列，除了在追击敌人的场合以

外，严格禁止射击。马术训练过去一直很少为人注意，而这时期

受到极大的重视。各种队形变换必须跑步进行，因此要求兵士特

别注意保持密集队形。弗里德里希的骑兵经过泽德利茨的努力压

倒了当时的其他一切骑兵或者以前任何时代的骑兵：他们步伐的

矫健、队形的整齐、攻击的勇猛、集合的迅速，这也是以后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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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的骑兵无法和它相比的。炮兵变得非常轻便，以致有些大口径

的火炮经受不起全装药的射击，因此后来不得不废除了。但是，重

炮兵由于炮架质量不好而又笨重，组织也不完善，所以运动仍然十

分缓慢和不灵活。会战一开始，他们就占领自己的阵地，有时虽向

前变换阵地，但不能作任何机动。轻炮兵（编入步兵的团炮）配置在

步兵横队的前面，即在营与营的间隔前５０步的地方；它们和步兵

一同前进，火炮由兵士拖着，在３００码的距离用霰弹射击；炮的数

量很多，每一千名兵士有３—６门。步兵和骑兵一样分编为旅和师；

但是因为在接战后，军队几乎完全不进行机动，而且每一营都必须

在总的横队中占领自己的位置，所以这种区分没有任何战术意义；

至于骑兵，那末在攻击中，旅长在某种场合下可以机断行事；然而

在步兵中不可能有这种情况。线式队形（步兵成两线居中，骑兵成

两线或三线居于两翼）同以前几个时代的纵深队形相比是一个很

大的进步；这种队形使尽可能多的人员能同时参加作战，因而发挥

了步兵火力以及骑兵攻击的最大效力；虽然它在这方面很完善，但

是正由于这种缘故，它就像紧身服一样束缚了整个军队。每个骑兵

连、步兵营和每门火炮在战斗队形中都有固定的位置；这种队形无

论在什么地方遭到破坏或者稍有混乱，就必定会影响到整个军队

的战斗力。因此，在行军中必须很好地予以组织，以便当军队为了

宿营或者作战而展开时，每一单位正好处于预先规定的位置。因

此，如果需要完成某种机动，就得全部军队都来进行；在只适于成

线式队形作战的军队行动如此缓慢而且战斗队形又如此不灵活的

条件下，要派遣部分兵力进行侧击或者建立专门的预备队以便用

优势兵力进攻某一个弱点，那是不可能的和错误的。此外，在作战

时，这种宽横队为了不破坏队面的整齐，前进得非常缓慢。帐篷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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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随军队前进，并且每晚都得打开；营地周围还得构筑轻型工事。

军队由兵站来补给粮食，大量的野战面包房随军行进。总之，所携

带的物资和其他辎重十分累赘，给军队的运动造成了现今不可想

像的困难。但是，虽然有这一切缺点，弗里德里希大帝的军事组织

还是当时最好的，其余所有的欧洲政府都热心地仿效它。军队的兵

员补充几乎到处是用招收志愿兵的方法，并辅之以欺骗和强迫的

征集；只是在受到很严重的损失后，弗里德里希才在各省实行强迫

征兵的办法。

同盟国对法兰西共和国的战争４３开始后，法国军队由于军官

的损失而瓦解了，军队总数不到１５万人。敌军的人数多得多；于是

法国就必须再行招兵，而且是以招收国民志愿兵的形式大规模地

进行的；１７９３年，这样的志愿兵大概至少有５００个营。这些部队均

未经过训练，而且也没有时间按照复杂的线式战术进行训练，并使

他们达到成线式队形运动时所要求的那样完善的程度。尽管法国

军队在数量上占很大的优势，但是同排成线式队形的敌人较量的

一切企图都完全失败了。这就需要创立一套新的战术。美国革命４４

表明，采用散开队形和散兵进行速射，即使是训练不好的军队也可

以取得很大的优势。法国人仿效了这种方法并且以长纵队支援散

兵，当大部分军队仍紧密地在一起的时候，在这种纵队里小的混乱

不会有很大的危害。法国人由于采取这种队形，以自己在数量上占

优势的兵力向敌人猛扑而常常取得了胜利。由于采用了这种新的

队形，由于军队缺乏经验，就促使他们在起伏地、在乡村和树林中

作战，因为在这些地方他们不但能找到避开敌人火力的掩蔽地，而

且敌人的线式队形到这些地方也必然发生混乱；法国人没有帐篷、

野战面包房等，这就使他们必须露营，靠从周围地区取得的东西为

８３ 弗 · 恩 格 斯



生。这样，他们就有了一种运动性，这是为帐篷和各种辎重所累

的敌军所没有的。革命的战争创造了像拿破仑这样的人物，他把

这种新的作战方法发展为一套正规的制度，并吸取旧制度中有益

的部分，因而立即使这种新方法达到像弗里德里希使线式战术所

达到的那样完善的程度，这时候，法国军队几乎无敌于天下，一

直到他们的敌人学会他们的经验并按新形式编组自己的军队时为

止。新制度的主要特点如下：首先恢复了旧的原则，即每一公民

必要时应当应征入伍，保卫国家，结果在全体居民中用大规模或

小规模地强迫征兵的方法补充军队，——这种改变立刻使军队的

平均人数比弗里德里希时代增加了两倍，并且必要时还可大大增

加；其次，废除了野营用具，停止由兵站仓库供应军队的给养，实

行了露营并采取了以战养战的方针。军队的运动性和独立性因而

增大了，其程度不低于因实行普遍兵役制而造成的数量的增长。在

战术编制上，把步兵、骑兵和炮兵合编到军队的较小的单位（军、

师）中的原则已成了常规。因此，每一个师就成为能单独作战、甚

至对占数量优势的敌人也具有相当抵抗力的一支真正的小型军队

了。这时，纵队成为战斗队形的基础；纵队作为贮藏所，散兵由

那里派出，又回到那里去；纵队成为向敌军线式队形某一点攻击

的楔形密集集团；如果地形和战斗情况有利于采取散开队形对付

敌人时，纵队可作为接敌和以后展开的一种形式。由于三个兵种

合编在一个较小的军队单位里，各兵种间的相互支援达到了最大

的限度，再加上三种战斗形式——散开队形、横队和纵队——的

配合使用，这就形成现代军队巨大的战术优势了。因此，现在任

何地形都适于战斗；迅速判定地形的一切利弊，根据地形特点迅

速地配置自己的军队，成了对指挥官的主要要求之一。同时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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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干以及独立指挥的一般能力不仅为总司令所必需，而且为下级

军官所必需。军、师、旅、独立部队经常处于使他们的指挥官不得不

冒险行事的境地；战场已经不是配置在广阔的平地上、两翼有骑兵

的连绵不断的步兵线了；现在，独立的军和师排成纵队，隐蔽在村

庄、道路或丘陵的后面，彼此保持看来相当大的间隔，而在决定性

时机到来之前，实际上只有较小的一部分部队参加互射和炮兵的

决斗。战斗队形由于军队人数的增多和这种队形的采用而拉长了；

从此再不必要在敌人面前派一列部队去填补每一间隔了，因为部

队控制在手中，可以在需要时占领必要的位置。迂回翼侧现在已成

为普通的战略机动；比较强大的军队可以整个楔入比较弱小的军

队及其交通线之间，因此一个败仗就能使全军复没和决定战局的

命运。当时惯用的战术机动是：当情况表明敌人已把最后的预备队

投入战斗时，即以生力军进行中央突破。预备队在线式战术时期是

不适用的，而且只会在决战的时机减弱军队的战斗力量，而现在却

成了借以解决战斗的主要手段。战斗队形不仅沿正面延伸，同样也

向纵深扩展，从散兵线到预备队配置地点常常有２英里和２英里

以上。总而言之，如果说新制度较少地要求机械式的教练和阅兵式

的形式主义，那末它却要求上自总司令下至普通兵每个人都非常

敏捷地行动，花费更多的精力，发挥高度的机智；而自拿破仑以来，

制度的每一次革新都是朝着这个方向发展的。

兵器在这一时期的变化是不大的；连年不断的战争使各国军

队很少有时间进行这种需要时间的改革。法军在革命前不久曾有

两个很重要的革新。他们装备了一种缩小口径和缩小弹丸在枪膛

内的空隙的新式步枪，同时这种步枪的枪托是弯的，代替了从前使

用的直枪托。这种制造比较精良的武器，大大促使法国猎兵占据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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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地位，同时它还成为步枪的典型，在击发机发明以前，其余各国

军队中所使用的步枪都是按照这种式样稍加改变而制成的。其次

是格里博瓦尔简化和改进了火炮的构造。法国炮兵在路易十五时

代完全处于无人过问的状态；火炮有各种各样的口径，炮架是过时

的，甚至构造的式样也是不统一的。格里博瓦尔在七年战争４５时期

曾在奥军中服务，并在那里见过一些精良的火炮，所以他减少了口

径的种类，使它们比较统一，改进了样式，而且大大地简化了整个

火炮的构造。拿破仑就是用他所发明的火炮和炮架来作战的。在

对法战争爆发时，英国的炮兵是最坏的，但以后也大有改进，虽然

这种改进是逐渐的而且是缓慢的；他们首先采用了单尾炮架（后来

为欧洲大陆的许多军队所仿效）和一种使步炮兵搭乘在前车和弹

药车上的装置。弗里德里希大帝所创建的骑炮兵在整个拿破仑时

代被大力采用，特别为拿破仑本人所大力采用；骑炮兵所特有的战

术也是在那时第一次制定出来的。当战争结束时，就发现英国人的

这一兵种是最有效的。在欧洲各大国军队中，只有奥地利军队以一

种炮兵连代替了骑炮兵，在这种炮兵连中，炮手乘坐在专用的车辆

上。

德意志各邦的军队仍然保存着装备线膛枪的特种步兵，而成

散开队形作战的新战法使这种武器具有了特殊的意义。这种枪特

别流行，在１８３８年法国人加以仿造，因为他们在阿尔及利亚需要

远射程的步枪。他们先建立了ｔｉｒａｉｌｌｅｕｒｓｄｅＶｉｎｃｅｎｎｅｓ〔文森猎

兵〕，以后又建立了ｃｈａｓｓｅｕｒｓàｐｉｅｄ〔猎步兵〕；这两种猎兵发展

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他们的建立推动线膛枪大大地改良了，因

此不仅射程，而且射击精度都空前提高了。这些改进使得德尔文、

图温南和米涅闻名于世。在１８３０年到１８４０年间，大多数军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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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兵都采用了击发机，而落在后面的照例是英国人和俄国人。同

时，各国都努力于进一步改良轻火器和制造射程更远的可以装备

所有步兵的枪。普鲁士人采用针发枪——一种由枪尾装填、射速

大而且射程远的线膛枪；这种枪最初是比利时发明的，普鲁士人

又大大加以改良。普鲁士军队所有的轻装营都装备了这种枪；在

这以前不久，其余的步兵都装备着老式的枪，这些枪略加改造就

成了米涅式步枪。英国人这次最先用最完善的步枪即恩菲耳德式

步枪装备了所有步兵，这种步枪是米涅式步枪稍加改良而成的；它

的优点在克里木战争中完全得到了证实，并且在因克尔芒会战４６

中挽救了英军。

在步兵和骑兵的战术方面，如果不把法国猎兵对轻步兵的战

术作很大的改进这一情况和普鲁士采用的新的连纵队制计算在

内，那是没有什么重大改变的；这种新的连纵队制由于具有巨大的

战术优点，如稍加改变，不久就一定会成为普遍采用的一种队形。

俄国军队和奥地利军队仍然保持着三列横队，英国军队自拿破仑

时代起一直采用二列横队；普鲁士军队在行进中采用三列横队，而

在作战时则大部分采用二列横队，另一列横队则由散兵和他们的

支援队构成；法国军队以往采用三列横队，在克里木战争中改用二

列横队，而这个队形现在正在全军中采用。在骑兵方面，关于俄国

恢复十七世纪龙骑兵的尝试及其失败，我们在上面已经说过了。

在各国军队的炮兵中，火炮的部件大有改进，口径、车轮的式

样、炮架等也都简化了。炮兵学大大地向前迈进了。但是没有任何

重大的改革。大陆各国的军队大多数装备着六磅和十二磅炮；皮蒙

特军队装备着八磅和十六磅炮，西班牙军队装备着八磅和十二磅；

过去一直使用八磅和十二磅加农炮的法国军队，现在采用所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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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 拿破仑式的发射爆炸弹的加农炮——一种能发射较小的爆炸

弹的普通的轻型十二磅加农炮，用来代替其他各种野炮。英国军队

在殖民地使用的是三磅和六磅炮，但派往国外的军队现在只使用

九磅、十二磅和十八磅炮。在克里木英军甚至有三十二磅炮的野炮

连，但这种野炮经常深深地陷入土中。

现代各国军队的一般组织都是极相似的。除英国和美国以外，

军队都是由强迫征召的兵士来补充的，这里有两种制度：一种是征

兵制，耶人员在军队中服满一定的期限后，就永不再服役；另一种

是预备兵制度，即现役期限短，但退为预备役后，将来还要在一定

期限内再次应征入伍。法国是第一种制度的最明显的例子，普鲁士

是第二种制度的最明显的例子。甚至在无论正规军或民军通常都

是由志愿兵来补充的英国，法律规定，如志愿兵不足，民军可采取

征兵制（即抽签制）来补充。瑞士根本没有常备军，整个武装部队由

只经过短期训练的民兵组成。外籍雇佣兵的召募至今在某些国家

中仍然是常例：那不勒斯和罗马教皇甚至目前还保持着瑞士籍的

团队；法国还有外籍军团，英国在大战时通常也不得不采取这种方

法。现役的期限是极不相同的：瑞士是２周，德意志各小邦是１年

半到２年，普鲁士是３年，法国是５—６年，英国是１２年，俄国是

１５—２５年。军官用各种不同的方法补充。在大多数国家的军队中，

目前对于由普通兵士晋升军官没有任何法律上的障碍，但实际上

这样的障碍是很多的。在法国和奥地利，一部分军官必须从士官中

补充；在俄国，由于缺乏足够数量的受过教育的候补军官，所以这

种办法是必要的。在普鲁士，平时要经过考试才能取得军官官衔证

书，这种考试就成为受教育不多的人的障碍；在英国，由普通兵士

提升为军官是极个别的现象。为了培养另一部分军官，大多数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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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设有军事学校，可是除法国以外，各国的军官并不是非经军事学

校训练不可的。在军事教育方面法国军官走在前面，在一般教育方

面则是普鲁士军官走在前面；英国军官和俄国军官则无论在哪一

方面都落后。至于军队所需的马匹，据我们所知，普鲁士是马匹也

要强迫征集的唯一的国家，同时马匹所有者可以取得一定的报酬。

除了上述的例外情况，现代军队的装备和装具目前几乎到处是相

同的。当然，在武器的质量和装饰方面是大不相同的。在这方面，

俄国人是最落后的，而英国人由于真正享有工业发达之利，则占居

首位。

在各国的军队中，步兵都分为基干步兵和轻步兵。现在，前者

通常都是步兵的主要部分；真正的轻步兵在各国都是少数。目前，

法国轻步兵被公认为质量最好、数量最多的轻步兵，它有２１个猎

兵营，９个朱阿夫兵营和６个阿尔及利亚土著猎兵营。奥地利轻步

兵，特别是猎兵，同样是非常好的；它有３２个营，普鲁士有９个猎

兵营和４０个轻步兵营；但是后者不完全适应它们特殊的使命。如

果不把６个猎兵营计算在内，英国是没有真正的轻步兵的；除了俄

国的以外，无疑要算英国的轻步兵最不适于执行这种勤务了。可以

说，俄国是没有什么真正的轻步兵的，因为它现有的６个猎兵营在

它的庞大的军队中是微不足道的。

各国的骑兵同样分为重骑兵和轻骑兵。胸甲骑兵始终都列为

重骑兵；骠骑兵、猎骑兵、ｃｈｅｖａｕｘｌｅｇｅｒｓ〔轻骑手〕算作轻骑兵。龙

骑兵和枪骑兵在某些军队中被视为轻骑兵，而在另外一些军队中

则被视为重骑兵；俄国如果没有哥萨克，那末可以说根本没有轻骑

兵。最好的轻骑兵当然是奥地利轻骑兵，即匈牙利和波兰族的骠骑

兵。炮兵也是这样区分的，只有法国例外，因为上面已经讲过，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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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一种口径。在其他国家的军队中，根据火炮口径的大小，至今

还区分为轻炮连和重炮连。轻炮兵又分为骑炮兵和步炮兵两种，而

且前者是专门用来与骑兵共同行动的。如上所述，奥地利军队没有

骑炮兵；英国和法国军队没有真正的步炮兵，他们的炮手都乘坐在

前车和弹药车上。

步兵编成连、营、团。营是战术单位；除少数特殊情况外，它是

军队进行战斗的组织形式。因此，营在人数上不应当过大，以便营

长能用口令和目力联络信号来指挥，同时也不应当过小，以便它能

够在战斗中作为独立单位行动，甚至在战斗中遭受损失后也能够

独立行动。因此，营的人数在６００到１４００人之间，平均是８００—１

０００人。营分为连的目的是为了固定各个机动单位、更好地对兵士

进行基本的军事训练和更便于行政经济管理。实际上，连只有在对

射中才起到独立单位的作用，而在普鲁士军队中则只有当排列成

连纵队时，也就是当４个连中每一连都按３个排编成纵队时，连才

具有独立单位的作用；这种队形要求每连有很多的人数，在普鲁

士，每连有２５０人。营内连的数目是不固定的，就像连的人数不固

定一样。在英国，每营有１０个连，每连有９０—１２０人；在俄国和普

鲁士，每营有４个连，每连２５０人；在法国和奥地利，每营有６个

连，每连人数不等。营合编为团，这与其说是为了战术目的，不如说

是为了行政管理上的方便以及为了进行统一的训练；因此在战时

同一团的各营常常彼此分离。在俄国和奥地利每团有４个营；在普

鲁士有３个营；在法国有２个营，后备部队除外；在英国平时大多

数团仅有１个营。骑兵分为连和团。每连有１００—２００人，是战术

单位和行政单位，只有在英国，为了行政管理的方便，才把骑兵连

分成２个排〔ｔｒｏｏｐｓ〕。每个骑兵团通常有３—１０个骑兵连。在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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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平时每团只有３个连，每连大约１２０名骑手；在普鲁士，每团有

４个连，每连有１５０名骑手；在法国，每团有５个连，每连有１８０—

２００名骑手；在奥地利，每团有６个或８个连，每连有２００名骑手；

在俄国，每团有６—１０个连，每连有１５０—１７０名骑手。在骑兵中，

团是战术单位，因为它拥有进行独立攻击所需的兵器，而且各连相

互支援；因此骑兵团的人数较多，共有５００—１６００人。只有在英

国，骑兵团的人数很少，因而他们不得不把四五个这样的团合编成

一个旅；而奥地利和俄国的骑兵团在许多场合却又有中等旅那样

多的人数。法国的骑兵团名义上人数很多，但是在战场上过去一直

以较小的编制出现，这是因为他们马匹不足。炮兵编成连，只有在

平时才编成团和旅，因为在战时炮兵连几乎在任何场合都是相互

分离而且也总是在这样的条件下使用的。每连至少有４门火炮，但

在奥地利，每连有８门火炮；在法国和英国，每连有６门火炮。猎兵

和其他真正的轻步兵通常只编成营和连，而不编成团；这种兵的性

质使他们不适于编成大的单位。工兵 地道爆破兵也是如此，而且

他们只是军队中极小的一部分。目前只有法国军队例外，但是他们

的３个工兵 地道爆破兵团一共只有６个营。在平时，大多数军队

的最高编制单位通常是团。较大的单位——旅、师、军——多半在

战争爆发时才组成。只有俄国和普鲁士在平时也同战时一样保持

有组织完全的、配备了高级指挥官的军队。但是在普鲁士，至少在

没有动员整个军（这需要征集整个省的后备军）以前，这只是纯粹

幻想中的东西；在俄国，如果部队真正缩编为团，那末最近的一次

战争①仍然表明，原来的师和军很容易混同在一起，所以这种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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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优点与其说在战时，不如说在平时更有意义。

在战时，若干个步兵营或骑兵连合成一个旅：步兵由４—８个

营合成，骑兵由６—２０个连合成。军队如编有大的骑兵团，则这

些团就完全可以代替旅；但是由于团必须派出一些部队执行师的

任务，所以团的人数经常减少。轻步兵和基干步兵合成１个旅是

有一定好处的，但轻骑兵和重骑兵却不能这样作。奥地利人几乎

经常给每１个旅配属１个炮兵连。几个旅编成１个师。在大多数

国家的军队中，师由３个兵种组成，例如：由２个步兵旅、４—６

个骑兵连和１—３个炮兵连组成。法国军队和俄国军队完全不把骑

兵编入师，英国的师是全由步兵组成的。因此，如果这些国家不

愿意在对他们不利的条件下作战，他们应当一有机会就把骑兵

（相应地还有炮兵）配给师，但这一机会很容易错过，或者常常难

于利用甚至无法利用。但是师属骑兵所占的比例在各国都是不大

的，因此这一兵种的其余部分为了建立骑兵预备队都编为骑兵师，

每师２个旅。在较大的军队中，２个或３个师、有时４个师编成１

个军。甚至在师里没有骑兵和炮兵的时候，在这样的军里也经常

有自己的骑兵和炮兵；而当师混合编成时，也仍然有由骑兵和炮

兵组成的预备队，归军长掌握。拿破仑最先建立了军预备队，他

不以此为满足，还把全部编余的骑兵编成预备队骑兵军，包括２个

或５个配有骑炮兵的骑兵师。俄国的预备队骑兵保持着同样的编

制；尽管已经取得的效果同因这种编制而集中于一地的大量骑兵

很不相称，但是看来其余国家的军队在大战时也将重新采用这一

编制。战斗部队的现代编制就是这样。但是，尽管废除了帐篷、兵

站仓库、野战面包房和粮秣车，军队为了在作战中保证战斗力，仍

然有由非战斗人员和车辆组成的大批辎重。为了概略地说明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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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我们不妨指出，根据现行的操典，普鲁士军队１个军究竟

需要多少辎重：

    炮兵纵列：６个车队，共３０辆；１个制药室，由６辆车载运；

  舟桥纵列：材料车３４辆，工具车５辆，锻工车１辆；

  步兵辎重：车１１６辆，１０８套马；

  卫生辎重：车５０辆（供１６００或２０００名病员使用）；

  预备军需辎重：车１５９辆；

  预备辎重：车１辆，备用马７５匹；

  共  计：车４０２辆，马１７９１匹，人员３０００名。

为了使军团司令、军长和师长能够在自己的职权范围内指挥

所属军队，除英国军队外，所有国家的军队都设有全由军官组成的

一种专门的业务机关，叫做司令部。这些军官的任务是对军队行军

所经过的或者可能经过的地形进行侦察和目测；帮助制定作战计

划并且明确计划的各个细节，使军队不致丧失时机，不致引起混

乱，不致白白地消耗体力。因此，这些军官所处的地位极为重要，他

们必须受过完备的军事教育，熟悉每一兵种在行军和战斗中的能

力。因此，在各国，这些军官都是从最有才干的人员中选拔出来的，

并在高级军事学校中受严格的训练。只有英国人认为，军队中任何

一个尉官或校官都能担任这种职务；正因为如此，英军司令部的水

平最低，军队只能作最缓慢和最简单的机动，而指挥官如果一般地

说办事很认真的话，他便不得不亲自动手做全部参谋工作了。师很

少有一个以上的参谋，军有它自己的司令部，由一个参谋主任或参

谋来掌管，而军团则有完备的司令部，由几个将军在专职的参谋长

的领导下来负责这个工作，参谋长在必要时可以用军团司令的名

义下达命令。在英国军队中副官长和副参谋长隶属于参谋长；在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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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军队中副官长同时就是参谋长。在法国，参谋长一人担任这两

种职务，而为了执行每一种职务，又各有其特设的机关。副官长是

军团全体人员的长官，他听取所属各机关和部队的报告并掌管纪

律、训练、编制、装备、武器等等方面的事务。所有的部属都是通过

他与军团司令发生联系的。如果他同时又担任参谋长的职务，那末

他就和军团司令共同制定本军团的作战和行军计划。至于进一步

详细制定行军计划，则是副参谋长的职责，他负责详细计划行军、

宿营、野营等具体事项。大本营里设有必要数量的参谋来侦察地

形，草拟防御或进攻计划。此外还设有炮兵总监和工兵总监，分别

管理所属部门；同时还有几个参谋长助理，在战场各地代表参谋

长，还有一些联络参谋和传令官，负责传送命令和报告。大本营还

设有军需总监和他的办事人员、财务官、医务官以及军事检察官即

军法长。军和师的司令部都是按这个样子组成的，但要简单得多，

人员也很少；旅司令部和团司令部的人数更少，而营部则仅由营

长、副官、一个军需官、上士文书、鼓手或号兵组成。

大国为了维持军队和保障军队的指挥，除上述机构外，还需要

许多其他机构。有负责征兵的官员和补充军队马匹的官员，后者还

常常和国家管理养马场的机关保持联系；有军官学校、士官学校、

步兵教导营、骑兵教导连、炮兵教导连、骑兵学校和兽医学校等。大

多数国家都有国家铸造所以及制造轻火器和火药的工场；有各种

兵营、军火库、仓库、要塞，它们不仅有自己的设备而且有负责管理

的军官；最后，还有总军需部和总参谋部，它们管理全国的武装力

量，因此比个别的作战军队的司令部和军需部有更多的人员和更

为重要的职能。总参谋部担负着最重要的职责，它通常下设战史处

（搜集战史、过去和现在的军队编制等方面的材料）、测绘处（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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绘制全国的地图和进行全国地形测量）、统计处等。统管所有这些

机关以及整个军队的是陆军部。各国的陆军部编制都是不同的，但

从上面所说的可以看得很清楚，它的职务范围却极广。现在试举法

国陆军部的编制作为例子。它有七个部：（１）人事部，（２）军械部，

（３）工程要塞部，（４）军需部，（５）阿尔及利亚事务部，（６）军务部（包

括战史处、测绘处以及各科室），（７）财务部。直属陆军部的，有由将

官、校官和专家组成的下列谘询委员会：步骑炮兵人事委员会，要

塞勤务委员会，军医委员会，兽医委员会和民事委员会。这个庞大

的机构就是如此，它负责现代头等军队的人员和马匹补充、给养、

指挥和经常的扩充。这样的机构是和军队征集的人员的巨大数量

相适应的。虽然从来没有一支军队曾超过拿破仑在１８１２年拥有的

那支庞大的军队（当时他有２０万人在西班牙，２０万人在法国、意

大利、德国和波兰，有４５万人和１３００门火炮侵入俄国），虽然我们

很可能再看不到在仅仅一次军事行动中集中４５万人这样一支大

军，但是欧洲大陆上任何一个大国，包括普鲁士在内，都能够召集、

装备和训练一支５０万人甚至更多的军队；虽然这些国家的军队不

超过他们全部人口的１．５—３％，但是在历史上他们从来都没有达

到这样的规模。

美国的军事制度是主要依靠各州的民军和在情况需要时召集

的志愿军来保卫国家的；主要用来维持西部印第安部落秩序的常

备军，根据１８５７年陆军部长的报告，仅仅约为１８０００人。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５７年８月—

不迟于９月２４日

载于“美国新百科全书”１８５８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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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恩 格 斯

副  官

  副官〔Ａｄｊｕｔａｎｔ〕——军队中大小单位的指挥官的助手或

ａｉｄｅｄｅｃａｍｐ。每个步兵营或骑兵团的指挥官通常都有一名副官；

旅和师的指挥官、ｃｏｒｐｓｄ’ａｒｍéｅ〔军〕的司令官以及总司令根据其

军衔有一名或一名以上的副官。副官的职责是传达长官的命令、监

督执行这些命令以及接受或汇集给长官的报告。因此，他所管理的

多半是本军事单位的内务秩序。他规定本单位各部分的值勤次序，

下达日令；同时他又像是长官的秘书，草拟给上下级指挥官的公文

函件，把每天的书面报告和口头报告加以综合，填写本单位的日志

和统计表。目前，在军队的较大单位中通常都设有总参谋部派出的

常设司令部，由“参谋长”领导，参谋长担负副官的较复杂的任务，

而让副官只传达命令和调整本单位的内部勤务。但是在这种场合

职责的划分在各国军队中是大不相同的，所以这里简直不可能作

概括的说明。例如还举不出两个国家的军队，它们的ｃｏｒｐｓｄ’

ａｒｍéｅ司令官的副官的职责是完全一样的。除了这些名副其实的

副官之外，在几乎所有的欧洲国家里，根据君主制度的需要，设有

许多伴随君主的侍卫长〔ｇｅｎｅｒａｌａｄｊｕｔａｎｔ〕，他们除了侍奉君主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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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以外，没有其他任何职责，而且就连他们的职权也纯粹是一种形

式。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５７年７月１１日

和８月１０日之间

载于“美国新百科全书”１８５８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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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恩 格 斯

阿 耳 布 埃 拉

  阿耳布埃拉——西班牙埃斯特勒马杜腊省的一个村庄和一条

小河的名称，在巴达霍斯东南１２英里。１８１１年春天，英军包围了

当时在法军手中的巴达霍斯，对这座要塞进行了极其猛烈的围

攻４７。贝雷斯福德率领约１万名英军和德军以及２万名西班牙军和

葡萄牙军在阿耳布埃拉附近掩护围攻。苏尔特则率领一部分可以

用于进攻的安达鲁西亚部队，在５月１６日攻击贝雷斯福德。英军

的右翼配置在圆形高地上，英军的中央和左翼配置在它的鞍形延

伸部分。阿耳布埃拉河从正面掩护阵地。苏尔特一眼看出这一圆

形山冈是制高点，是整个阵地的锁钥；所以他只在中央和左翼的对

面占据阵地，而准备ｅｎｍａｓｓｅ〔以主力〕攻击英军的右翼。贝雷斯

福德不顾军官们的反对，把几乎全部英军和德军配置在中央和左

翼，这样，山冈就几乎完全依靠西班牙的新兵防守。所以，当苏尔特

的步兵以密集的纵队向山冈冲锋时，西班牙军很快就退却了，英军

的整个阵地立即处于被包抄的境地。在这个紧急关头，贝雷斯福德

还一再拒绝将英国或德国部队派往右翼，于是他手下的一名参

谋①自动命令约７０００名英军进攻。英军在鞍形高地的后面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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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射击，消灭了法军最前面的几个营；当他们接近高地时，发现

占领高地的成长纵队的兵群没有地方可以展开，十分混乱。英军就

向这些纵队推进。他们以横队的火力给予密集的兵群以杀伤；最

后，当英军转入刺刀冲锋时，法军狼狈向山下逃窜。这一最后的冲

击使英军付出了大约五分之四的兵员的代价——这也就是它的伤

亡人数。但会战结局已定，并且苏尔特撤退了，虽然几天以后对巴

达霍斯的包围也撤除了。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５７年７月１１日

和８月１０日之间

载于“美国新百科全书”１８５８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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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恩 格 斯

阿 尔 马

  阿尔马——克里木的一条小河，从巴赫契萨赖城郊的高地向

西流入塞瓦斯托波尔和叶夫帕托利亚之间的卡拉米特湾。河的南

岸靠近河口那一带地势陡峭，整个南岸瞰制着对岸。在上次俄士

战争中，缅施科夫公爵曾选择南岸为防御阵地来抗击联军在克里

木登陆后马上就发动的进攻。

缅施科夫所指挥的军队有４２个步兵营，１６个骑兵连，１个哥

萨克百人队，９６门火炮，共３５０００人。１８５４年９月１４日，联军

有２８０００名法军（４个师），２８０００名英军（５个步兵师和１个骑

兵师）和６０００名土军在阿尔马河稍北的地方登陆。联军炮兵的火

炮和俄军的一般多——法军７２门，英军２４门。俄军阵地看来很

坚固，但是实际上有许多薄弱地点。阵地的正面几乎宽达５英里，

这对缅施科夫的数量不多的军队来说是太宽了。右翼没有任何依

靠，而左翼（由于联军舰队的火力控制了海岸）不能把阵地伸展

到海边，因而有同样的缺陷。联军的计划就是根据这种情况制定

的。他们打算以正面佯攻转移俄军的注意力，同时法军应在５个

区舰队的掩护下迂回俄军的左翼，英军则应在骑兵的掩护下迂回

其右翼。

攻击是在２０日发起的。原定在拂晓开始攻击，但是由于英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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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迟缓，法军不敢先行渡河。在法军的极右翼，博斯凯师渡过

了河（这一条河几乎到处都可以徒涉而过）并且登上了南岸陡坡，

没有遇到任何抵抗，而且费了很大的力气把１２门火炮运上了台

地。在博斯凯左边，康罗贝尔率领他的师渡过了河，并在台地上

展开了。而拿破仑亲王的师肃清了阿尔马村的果园、葡萄园和房

屋里的俄国兵。所有这些攻击是用２９个营的兵力进行的，缅施科

夫派去抗击的兵力在第一线和第二线上只有９个营，不久又派出

７个营去增援。这１６个营在４０门火炮和４个骠骑兵连的配合下

必须抵抗住在数量上占绝对优势的法军（不久又得到福雷师的其

余９个营的增援）的攻击。这样，除了留作预备队的土军以外，圣

阿尔诺元帅的全部军队都投入了战斗。结果很快就揭晓了。俄军

渐渐支持不住，他们尽可能有秩序地退却了。同时英军开始攻击。

大约在４时，在俄军阵地的左翼博斯凯的火炮从台地顶上进行齐

射，这表明激烈的战斗开始了；大约一小时后，英军的散兵线向

俄军的散兵线攻击。英军放弃了迂回俄军右翼的计划，因为俄军

骑兵（不把哥萨克算在内也比英国骑兵多一倍）掩护着右翼，甚

至威胁着英军的左翼。因此，腊格伦勋爵决定向俄军直接进行正

面攻击。他以布朗的轻步兵师和伊文思师为第一线向俄军中央猛

攻。剑桥公爵和英格兰将军的两个师组成第二线，而预备队（卡

瑟克特师）在骑兵的配合下跟在左翼的后面。第一线展开后，攻

击前面的两个村庄，结果赶走了俄军并渡过阿尔马河。这里双方

的说法不同。英国人坚决认为他们的轻步兵师曾到达俄军掩护重

炮的胸墙，但在这里被击退。而俄国人却断言，轻步兵师甚至没

有能够全部渡过河，更不用说到达筑有胸墙的陡坡了。但不管怎

样，英军第二线是直接在第一线后面运动的；它展开后必须再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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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队，以便渡过阿尔马河和登上高地；然后再展开，经过几次齐

射后进行冲击。首先去援救轻步兵师的正是剑桥公爵的师（近卫

军和苏格兰军）。伊文思虽然运动缓慢，但仍然没有被击退，所以

在他后方运动的英格兰师就未必需要给予任何援助。胸墙被近卫

军和苏格兰军占领，经过短暂而激烈的战斗之后，俄军放弃了阵

地。俄军的１８个步兵营在这里与同样营数的英军作战，如果说英

军的步兵营每营人数比俄军的步兵营大约多５０人，那末俄军以炮

兵的优势和阵地的坚固绰绰有余地弥补了人数上的劣势。然而素

以杀伤力强著称的英国步兵的火力，在这次战斗中特别猛烈。参

加会战的大部分军队都装备了米涅式步枪，这种步枪的射弹侵彻

力可以一下子杀伤整行人，对于俄军的长纵队是特别致命的。除

６个步兵营外，俄军全部步兵都投入了战斗，但他们不能期望击退

再一次的冲击，于是退出了战斗；在骑兵、轻炮兵和一小部分步

兵预备队的掩护下顺利地完成了退却。无可争辩，英军在这次会

战中打得比其他军队出色，但是他们应用了他们惯用的那种笨拙

的机动方法：展开，排成纵队，然后又在敌人的火力下没有任何

必要地展开；因此他们既丧失了时机，又损失了人员。这次会战

的结果，联军在俄军还没有得到增援以前完全控制了克里木的不

设防地区，并且打开了通向塞瓦斯托波尔的道路。联军从前一种

优势中没有得到任何好处，然而他们立即利用了后一种优势。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５７年７月１１日

和８月１０日之间

载于“美国新百科全书”１８５８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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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恩 格 斯

明 火 枪

  明火枪〔Ａｒｑｕｅｂｕｓｅ〕——源出于法文ａｒｑｕｅｂｕｓｅ，但有时误写

为ｈａｒｑｕｅｂｕｓｅ，而在英国人那里，特别是在苏格兰境内误称为

ｈａｇｂｕｔ或ｈａｃｋｂｕｔ——是最早的一种真正适于在战场上为军事目

的使用的火枪。早在１４８５年博斯威尔特会战４８中就已使用这种

枪，当时叫做轻火器。它不过是一个铁制的短圆筒，一端被类似枪

尾部的东西封住，有一个导火管；它固定在类似矛杆或戟杆的坚硬

的木托顶端。这种轻火器或者说小型火炮使用的是形状不规则的

弹丸，即不大的实心弹，它紧贴大粒火药制成的装药，借紧挨导火

孔的火绳发射。这种武器放在前排兵士（长矛手或持戟手）的肩上，

靠把手调整方向，由后排兵士发射，发射时当然是不进行瞄准的。

根据霍尔编年史４９的记载，甚至在更早的时期，即在阿津库尔战役

时期，不列颠军队就装备有“轻火器”。然而这种古老的火器十分笨

重，移动非常不便，尽管响声很大，外形别致，但效果不大，或者毫

无效果。在亨利八世时代，虽然在其前期曾依靠西班牙明火枪手的

火力取得了帕维亚会战的胜利，但是大弓由于射击精度高，射程

远，侵彻力强，仍然不失为优良的武器。甚至在伊丽莎白时代，大弓

仍被称为“武器之王”，尽管她的军队中已有火枪手，而且她曾派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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姆斯上校（著名小说家①的祖先）率领一队骑马的明火枪手去援助

法王亨利四世。在伊丽莎白时代，这种武器已经大有改进，不过依

然又长又笨，只有放到射击前插入土里的叉架上才能进行射击；这

种必要的设备有时安上矛头或戟头，以便可以牢牢地斜插在土里，

当做木栅使用。

这种古老的明火枪的枪身特别长，是用很坚固的金属制成的，

一般口径不大，有些已有膛线，例如，在苏格兰汉密尔顿宫中至今

保存的明火枪便是这种枪。１５７０年博特威尔霍的汉密尔顿曾用它

击毙了墨莱摄政王。这种枪依靠大麻制成的火绳，即导火索发射，

导火索通到与现代燧发枪机用的机头相类似的机头下面；扣动扳

机时，导火索燃着的一端即伸向药池，点燃明火枪。后来，明火枪机

让位于轮发枪机。轮发枪机是把燧石固定在药池上，外周有刻线的

小轮借助于弹簧迅速转动，向放置在它下面的火药喷出火花。继轮

发枪机之后，出现了所谓弹簧枪机。这是钢制燧发枪机的粗糙的前

身。这种枪机由约瑟夫·曼顿作过很大改进，它完全被子弹火门

（这是人们能够想像的最快和最可靠的发火具）排斥也只有几年功

夫。在英国内战５０时期，小手枪、猎枪和精制的小火枪上曾采用弹

簧枪机，但是这种枪稀少而昂贵，所以没有广泛应用；它们只有贵

族和军官才使用，而明火枪依然是兵士的武器。值得注意的是，从

完善的明火枪问世直到不久以前，在枪身的制造和子弹飞行方向

的精度方面，远没有达到人们所预期的那样的进步。精确瞄准的困

难看来完全是射击方法不完善、武器笨重和发火极为缓慢所造成

的，因为许多年代久远的、特别是西班牙制造的明火枪枪身，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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击发原理加以改造，安上新的枪托，并适当地改短后，射击十分精

确，甚至在较远的距离上具有不寻常的侵彻力。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５７年７月１１日

和８月１０日之间

载于“美国新百科全书”１８５８年版

第２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美国新百科全书”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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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恩 格 斯

艾  雷５１

  艾雷，理查爵士，二级巴斯勋章获得者——少将，现任英军军

需总监。１８２１年入伍时当准尉，１８２５年升为上尉，１８５１年为中校；

１８５４年任派往东方的一支军队的中校旅长。１８５４年９月，在克里

木远征军从瓦尔那出发的前夕，他被任命为远征军军需长；在担任

这个职务期间，他是受指责的六名或八名军官之一，他们被指责在

腊格伦勋爵率领下墨守陈规、形式主义地执行职务、缺少健全的理

智、消极懈怠，以致把英军弄到毁灭的地步。当时艾雷负责规定各

种行军装具（帐篷、大衣、被褥、靴鞋）在各团间分配的标准。据他本

人说（向切尔西的调查委员会）：

“从１８５４年１２月的第一个星期起，在巴拉克拉瓦没有一天不储存大量

寒衣，但是就在这时候，在前线战壕里有些团却正由于缺乏这些东西在大吃

苦头，而这些东西就给他们存放在不过七八英里以外的地方。”

但是，他说这不是他的过错，因为要他批准分发这些东西，是

从来没有一点困难的。相反，他认为自己有功：无论批准、部分满足

或者拒绝师和团向他提出的申请，他都尽可能简化规定的手续。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５７年７月１１日

和８月１０日之间

载于“美国新百科全书”１８５８年版

第１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美国新百科全书”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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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恩 格 斯

阿 斯 佩 恩

  阿斯佩恩和埃斯林是多瑙河北岸的一个城镇和一个村庄，在

维也纳的下方；前者距维也纳约半里格①，后者距维也纳约两里

格。这两个地方都位于多瑙河与多林的比赞贝尔格山之间的大片

盛长牧草的马尔希斐特平原上。１８０９年５月２１日和２２日，法军

与奥军在这里进行了历时两天的激烈的会战，拿破仑皇帝初次受

挫，被卡尔大公击败而被迫退却，这两个地方从此便出名了。

战争开始时，拿破仑率领大军５２经提罗耳溯音河和伊扎尔河

而上，在埃克缪尔附近击败了卡尔大公，然后以强攻夺取了累根斯

堡，迫使卡尔大公在这里越过多瑙河退往波希米亚山脉，这样就占

领了奥军与奥地利首都之间的阵地。５３然后，拿破仑派达武率兵４

万以吸引这位奥国将军的注意力，自己则顺多瑙河而下，攻占了维

也纳。同时，他的助手欧仁·博阿尔奈和麦克唐纳正从意大利经由

达尔马戚亚、克莱纳，沿木尔河谷而上（在此处击溃了耶拉契奇），

胜利挺进，准备同自己的总司令会师。卡尔大公在埃克缪尔战败

后，这时正缓缓沿多瑙河北岸而下，他希望能有机会进行一次成功

的会战，以便在首都城下拯救帝国，因而率领军队在洛鲍岛和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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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岛（这两个岛把这一段多瑙河分成了４条河道）的上方，在比赞

贝尔格占领了阵地。

率领１０万军队的卡尔大公时刻盼望他的弟弟约翰大公率领

４万军队前来会合。如果约翰大公能按照所得到的准确命令同科

洛夫拉特在林茨会合，他的军队便可增加到６万，并且应当在拿破

仑后方的最高地点，在他的主要交通线上占领阵地。

拿破仑亲自率领８万做好战斗准备的精兵，其中包括皇家近

卫军和贝西埃尔的骑兵预备队，打算渡过多瑙河同卡尔大公会战，

并企图在他援兵到达前将他歼灭。为此，他下令在多瑙河的右岸和

洛鲍岛之间用６８条大船和９个大木筏，铺上最坚固的材料架桥，

而从洛鲍岛到马尔希斐特（即在阿斯佩恩和埃斯林两居民点之间

的地方）则架设较为轻便的浮桥；２１日晨，他开始全力以赴地、周

密地组织部队渡河。奥军司令官从高处的阵地上看见法军行动轻

率：皇帝使自己庞大的军队从唯一的一座桥上通过湍急的大河，因

此各兵种只能依次缓慢地通过狭长的桥，骑兵过河已感困难，炮兵

则更加困难了；一旦军队被迫退却，这座桥就未必能够拯救他们。

他看到这一点后，立即决定利用这一时机，趁法军的一半兵力还在

忙于渡河或者仍在南岸时，就消灭已渡到北岸的另一半法军。这位

大公命令在上游的部队的指挥官科洛夫拉特、诺德曼等准备好船

只，装上重物和纵火物，以便在适当的时机破坏桥梁，同时他把自

己的主力隐蔽起来，命令骑兵和前哨佯作抵抗，然后在马森纳率领

的法军进攻时实行退却。到１２时，敌人已相当深入——４万多法

军已渡到北岸，——卡尔大公可以夺取主动权了。这时，他率领８

万人，其中包括１４０００名精锐骑兵和２８８门火炮，从多林的比赞

贝尔格山下来，以拿破仑两翼的两个居民点——阿斯佩恩和埃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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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为主要攻击目标，冲向敌人；这两个据点之间的中央地区、石质

建筑物、筑有围墙的花园和许多栅栏，被强大的奥军炮队占领，它

们主要由骑兵掩护，而霍亨索伦的步兵则作为预备队留在后方。在

奥军进行翼侧攻击时，两翼展开了惊心动魄的战斗，攻击的猛烈和

防御的顽强在战史上几乎都是没有前例的。两个居民点几度易手，

而奥军炮兵则大量地杀伤了法军，以致拿破仑命令骑兵发起总攻，

企图夺取奥军的火炮。法军优秀的近卫胸甲骑兵以自己素有的勇

猛和大胆精神进攻并击退了奥军骑兵。如果奥军不是迅速把火炮

撤走，不是把步兵编成方队（这种方队像以后在滑铁卢会战５４中一

样，粉碎了一切要突破它们这种无法攻破的队形的企图），那末火

炮就可能被法军缴获了。最后，方队击败了骑兵，使他们遭到惨重

的损失，狼狈不堪地退回自己的阵线。这时，阿斯佩恩已为奥军攻

克；尽管法军胸甲骑兵是那样英勇，不怕牺牲，在人数愈来愈少的

情况下仍反复攻击，孤军阻止敌人突破阵线，但是奥军的中央仍然

逐渐地、但不可阻挡地向前挺进。

黑夜使战斗暂时停止了。可是法军在这次决战中已遭到了明

显的失败，左翼已被迂回，中央几乎被击退到了桥头；右翼的埃斯

林，由于朗恩的英勇顽强，虽然还没有失守，但已被奥军包围，而这

些奥军就在法军的尸体之间倚枪打盹，准备一到拂晓就再次进攻。

可是，这一整夜，生力军不断地过桥到达马尔希斐特，因此到

拂晓时，除去第一日战斗的全部损失外，拿破仑还整整拥有７万

人，而已经开始渡河的由达武指挥的３万人还不计在内。会战一开

始，又恢复了对两个争夺中的居民点的攻击；埃斯林为奥军攻克，

而阿斯佩恩则重新被法军占领。这一整天，两个居民点成了决斗的

场所，双方都用刺刀冲杀，两地反复易手，但最后还是被奥军占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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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他们在傍晚时把炮兵调到这两个居民点，对法军的后方进行交

叉射击。但是在这场血战中，拿破仑依靠强大的援兵摆脱了守势，

采取了自己惯用的战法——对敌军中央进行歼灭性的攻击。他派

朗恩和乌迪诺率领一支拥有２万多步兵、前有２００门火炮、后有大

量骑兵的庞大纵队，直扑奥军的中央，即霍亨索伦的左翼和罗森堡

的右翼之间的、看来是他们战线的最弱的部分。起初，这次来势凶

猛的攻击似乎已完全成功；奥军的防线已被突破，在霍亨索伦和罗

森堡的部队之间已经形成了一个很大的缺口，法军的骑兵凶猛地

冲入了这个缺口，打开了一条深入后方直到罗伊斯公爵预备队阵

地的道路；到处传说奥军败局已定，但卡尔大公却能够沉着应变：

预备队的掷弹兵兼程赶往突破口，排成棋盘形配置的许多方队；随

掷弹兵之后疾驰而来的是利希顿施坦公爵的大量龙骑兵，这位勇

敢的公爵手持察赫团旗，恢复了态势。

朗恩的强大纵队不能继续前进，于是停下来开始同方队进行

互射，但是由于无法展开，所以被炮队从相当于火枪射程一半的距

离上进行的集中射击击溃了。他的骑兵攻击方队，向刺刀硬冲，没

有成功；任何一个方队都没有动摇，没有被击破。最后，奥军预备队

的龙骑兵呐喊着向法军的胸甲骑兵攻击，击溃了他们，迫使他们慌

乱地奔向自己的步兵，终于使全军都陷于混乱之中。霍亨索伦在击

退攻击之后，立即率领６个匈牙利掷弹兵团在中央的右方突破了

法军的阵线，攻占了直到埃斯林后方的整个地区，这时埃斯林和阿

斯佩恩已被奥军最后攻占。当奥军中央不顾向洛鲍岛全面退却的

法军的奋勇抵抗而胜利前进的时候，奥军炮队也从这两个居民点

对桥进行了歼灭性的交叉射击，每一发炮弹都杀伤了大群密集的

人马。

９６阿 斯 佩 恩



法军除遭到了以上这一切灾难外，连接洛鲍岛和南岸的桥这

时也被奥军的纵火船和木筏破坏了，因而暂时失去了从该岛后撤

的一切可能。尽管如此，法军的后卫仍然非常坚定地战斗到半夜，

抵挡奥军，直到法军最后一批部队撤离战场退到岛上，直到奥军炮

队停止了轰击，而被这史无前例的、光荣的一天的紧张战斗弄得疲

惫不堪的炮兵在火炮旁入睡时为止。

法军有７０００人被胜利者埋葬在战场上，有２９７９３名伤兵和

俘虏被送往维也纳。朗恩和圣伊雷尔受了致命的重伤，几天后便死

去了。奥军战死的高级军官８７人，兵士４２００人；负伤的１６３００

人。可是这次在首都城下、而且几乎就在首都的视界以内所取得的

胜利却是一次全面的胜利；敌人惨遭挫败，士气沮丧，被围在洛鲍

岛那一小块地方。假如约翰大公能按照命令的要求，在法军于阿斯

佩恩溃败后的第二日早晨率领６万生力军赶到法军的后方，那末

结果怎样就不难断言了。

可是拿破仑的末日还没有到来，各国人民还要忍受四年苦难，

直到这个军事巨人在莱比锡５５和滑铁卢的战场上最后倒下来的时

候，才重新获得了自由。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５７年７月１４日

和８月１０日之间

载于“美国新百科全书”１８５８年版

第２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美国新百科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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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恩 格 斯

攻  击

  “攻击”这一术语，就其总的战略意义来说，是指在任何一次大

小战斗或决战中夺取主动权的行动；而且，在任何场合，开始时总

是一方进攻而另一方防御。一般认为，进攻能获得更大胜利。因此，

采取守势即进行完全防御性的战争的军队，常常发起进攻战局，甚

至在防御战局中也进行进攻战。在前一种场合，防御军队的任务

是：改变态势和战区，打乱敌人的计划，引诱敌人远离其作战基地，

并迫使敌人在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没有准备的、而且肯定会对他不

利的时机和地点进行会战。

在完全防御性的战局中进行进攻战和不断攻击的最出色的例

子，是拿破仑的两个卓越的战局——１８１４年战局和１８１５年战局，

虽然前者以拿破仑被流放到厄尔巴岛而告终，后者以滑铁卢的失

败和巴黎的陷落而结束。在这两个著名的战局中，这位完全为了保

卫遭到敌人侵犯的国家而战的统帅，在一切地点一有机会就向敌

人进行攻击；虽然整个说来兵力始终比入侵的敌人少得多，但是他

每次在攻击地点都能够造成优势，而且通常都获得了胜利。这两个

战局的不利结局丝毫也不贬低它们在总的意图方面的优点或其中

局部行动的意义。这两个战局之所以失败，完全不是计划本身或计

划执行上的原因，而是政治方面和战略方面的原因；其中主要的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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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就是同盟国方面在兵力上占有巨大优势，一个在四分之一的世

纪内连年战争因而力量消耗殆尽的国家，已不可能单独抵抗整个

武装起来的世界对它的进攻。

有一种观点，认为两军在战场上相遇时，谁先夺得主动权，或

者换句话说，谁先攻击，谁就取得决定性的优势。不过，持有这种观

点的人，看来是受了几个伟大统帅和一两个军事强国取得的光辉

成就的强烈影响，因为这些统帅和强国都把自己的胜利归功于大

规模的攻击。这种看法显然需要大大地修正。埃帕米农达斯、亚历

山大、汉尼拔、凯撒，最后（按年代先后，而不是按作用大小）还有拿

破仑第一，都是特别喜爱攻击的统帅；他们所有的重大胜利都是在

自己掌握主动权的军事行动中取得的，而所有的巨大挫折也大多

是在自己掌握主动权的军事行动中遭到的。法国人把自己的一切

胜利都归功于几乎是锐不可当的勇猛攻势，归功于迅速判断情况、

扩大战果和彻底粉碎敌人的才能。可是，在防御时法国人就远非如

此强大。在我们看来，世界上各次大会战的历史都证明，在下列情

况下，即被攻击的军队具有坚定沉着的精神，足以进行不断的抵

抗，直到攻击者的火力开始减弱、兵力行将耗尽，然后转为进攻，进

行攻击，防御的战法才是最可靠的。但是，善于这样作战的军队以

至民族为数不多。就以罗马人来说，他们虽然出色地防守过城堡和

在野战条件下卓越地进行过进攻战，但是从来没有在防御战中显

过身手。在他们的历史上找不到任何一次会战是在不利的条件下

进行了整日的防御战以后再最后转为攻击而赢得胜利的。至于法

国军队及其统帅，在总的方面也可以说是如此。相反地，希腊人进

行的许多最成功的会战，例如马拉松会战、温泉关会战、普拉迪会

战等，特别是普拉迪会战，则是按照下述方法进行的：他们先抗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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敌人的猛攻，直到敌人力量削弱，然后再出其不意地攻击敌人的消

耗了一半的部队。这样的战法，英国人曾采用了许多世纪，瑞士人

和德国人也曾广泛地采用过；它通常都给这些民族的军队带来了

胜利，而在较后的时期它也被美国人成功地运用了。克雷西会战、

普瓦提埃会战、阿津库尔会战、滑铁卢会战、阿斯佩恩和埃斯林会

战①，以及不胜枚举的其他许多会战，都是准确地按照这种战法进

行的。这里还可以补充一点，即在１８１２—１８１４年的战争５６中，美国

人成功地使用了英国人的战法来对付英国人，这种战法曾为英国

人极其有效地用来对付过法国人，而且不久以前还在对俄战争中

得到了检验，而英国人几乎始终不变地攻击美国人，并且还违背他

们自己的惯例成纵队攻击。

在战争中当两军对峙并准备会战时，通常使用下列几种攻击

方法：第一、全正面攻击，这是最简单的方法，即攻击者在从这一侧

到另一侧的整个正面上同时进行攻击，并只以硬攻来解决会战。第

二、翼侧攻击，即以两翼同时攻击，或先以一翼，后以另一翼攻击，

而将中央的兵力控制在稍后的地方。这是拿破仑喜用的战术。他

往往迫使敌人减弱中央的兵力去加强两翼，而自己却把中央的兵

力挪后，以庞大的骑兵预备队来加强它，最后，迅速冲入在敌人中

央形成的缺口，以歼灭性的突击解决会战。第三、中央攻击，这时两

翼挪后作为预备队。在这三种攻击方法中，最后一种缺点最多；它

很少被采用，而且正如大家所认为的，它从来没有成功过。假如军

队被迫摆成这种阵势，通常会被包围以至消灭，在坎讷进行攻击的

罗马军队就是这样②。相反，这种阵势用于防御却极为适宜。第四

３７攻  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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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方法——斜形攻击，这是埃帕米农达斯的创造，他在列夫克特累

和曼提涅亚会战中采用这种战法而取得了辉煌胜利。这种战法就

是攻击敌人的一翼，并秘密地逐渐加强自己的一翼兵力，而中央和

另一翼这时稍向后移，但随时机动，使对方经常受到攻击的威胁并

且无法及时加强其薄弱地点，以致防御终被突破。这就是奥地利人

克累尔费和弗里德里希大帝喜用的战法。克累尔费运用这种战法

经常击溃土耳其人；弗里德里希大帝在谈到自己最辉煌的胜利时

常说，“他只不过是重演埃帕米农达斯的战法而已”。有一个值得注

意的事实是，希腊人、法国人，同样还有俄国人和奥地利人，在他们

所有出色的会战中，通常都是采用纵队攻击而赢得胜利的。这种纵

队只要不遇到真正的障碍并不为敌人所阻，就可以突破敌人中央

而长驱直入。罗马人、英国人和美国人过去不论在进攻或防御中都

几乎始终不变地成横队作战，而英国人和美国人现在也仍然如此；

他们常常成这种队形以中央兵力去抗击敌人纵队的猛攻，阻止住

敌人，直到自己的两翼前出，包围敌人的两翼，粉碎敌人为止。必须

指出，每当英国人放弃这种可以说是民族的两列横队攻击方法，而

像在丰特努瓦会战和契珀瓦会战５７那样用纵队攻击时，他们就遭

到了失败。对于坚定沉着的敌军，用纵队攻击中央的战法是根本错

误的，这几乎已成了定论，虽然对于体质和纪律都较差的敌军，特

别是士气沮丧的敌军，用这种方法仍有把握取得胜利。

对于只有步兵防守的多面堡——野战工事，可以立即攻击；如

果多面堡还有炮兵防守，攻击者就必须首先用火炮压制住防御者

的火炮。炮兵火力应破坏防栅，击毁敌人的火炮，摧毁胸墙，从而迫

使防御者把火炮撤到工事内部去。在炮兵完成任务后，轻步兵，主

要是猎兵，绕过工事的一部分，向胸墙顶进行射击，使防御者完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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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敢露头或不得不仓促射击。猎兵逐渐接近多面堡，在预定的地点

集中，这时组成强攻纵队，由携带板斧和云梯的兵士走在纵队的前

面。纵队的第一列可能还携带束柴，把束柴当作盾牌使用，同时也

把它用来填护堡壕。这时，多面堡的加农炮会退而对付强攻纵队；

而参加攻击的猎兵应加强火力，以射击防御地点的炮手为主，因为

他们可能企图给自己的火炮重新装填炮弹。如果攻击者能进到护

堡壕，那末很重要的是，在进攻时协调一致地行动和从四面八方同

时冲向多面堡。因此，攻击者应在护堡壕边停留一下，等待规定的

信号。当他们攀登胸墙时，防御者会用榴弹炮的爆炸弹和滚木礌石

迎击他们，而在胸墙顶上，将用刺刀和枪托来对付他们。虽然阵地

的有利条件仍在防御者方面，但是进攻的锐气使攻击者在精神上

具有很大的优势。如果多面堡两侧没有其他工事掩护，那末，通常

正是在这个时候击退敌人坚决的进攻是困难的，虽然也并非完全

不可能，某些战例就证明了这一点。对于非永久性的工事，可以进

行突然攻击或者进行硬攻，在这两种场合，指挥官首要的职责，就

是通过间谍或侦察获得尽可能完整的关于工事的性质、它的守军、

防御兵器和各种物资的情报。在攻击时步兵时常不得不依靠自己

的器材，这时兵士需要发挥自己的创造性：用干柴烧毁鹿砦，用草

捆填平不大的壕沟，在猎兵掩护下使用云梯攀越防栅，以及用火药

包爆破堵塞的门窗等。步兵只要坚决大胆地使用这些器材，通常就

能够克服任何一种普通障碍物。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５７年７月１４日

和８月１０日之间

载于“美国新百科全书”１８５８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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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美国新百科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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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恩 格 斯

阿 富 汗

  阿富汗——亚洲的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位于印度的西北，介

于波斯和印度之间，而在另一方向上则介于兴都库什山脉和印度

洋之间。过去，波斯的行省霍拉桑和科希斯坦连同赫拉特，以及俾

路支、克什米尔、信德和旁遮普的很大一部分，都归入阿富汗的版

图。目前全国有将近４００万居民。阿富汗的地势极不平坦：有高原

和大山，有盆地和深谷。像所有多山的热带国家一样，气候差异很

大。兴都库什山的山峰终年积雪，而盆地的温度高达１３０度①。东

部地区较西部地区炎热，但是一般说来，气候比印度凉爽。尽管冬

夏之间和昼夜之间温度相差很大，但是总的说来，这个国家的气候

是有益于健康的。主要的疾病有热病、胃炎和眼炎。有时天花造成

极为荒凉的景象。阿富汗土壤非常肥沃。沙漠的绿洲密密麻麻地

生长着海枣，炎热的盆地出产甘蔗和棉花；而在６０００或７０００英

尺高度以下的山坡的梯田上则盛产欧洲的水果和蔬菜。山上全是

茂密的森林，熊、狼和狐狸经常出没其中，而狮、豹和虎等栖息在适

于它们生活的地方。同时也不乏有益的动物。这里有良种波斯羊

即肥尾羊。有高大的良种马。骆驼和驴当做驮畜使用；山羊、狗和

６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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猫都很多。除喜马拉雅山的延伸部分兴都库什山脉之外，在西南

部还有索利曼山脉，而在阿富汗和巴耳赫之间横贯着帕勒帕迈塞

斯山脉，但欧洲人对这个山脉知道得很少。河流不多，其中最大

的是赫尔曼德河和喀布尔河。它们都发源于兴都库什山，喀布尔

河向东流，在阿托克附近入印度河，而赫尔曼德河向西流，经过

锡斯坦省入济腊盐沼。赫尔曼德河的特点是，它像尼罗河一样，每

年泛滥，使两岸的土壤肥沃，而在泛滥地区以外则是沙漠。阿富

汗的主要城市是它的首都喀布尔、加兹尼、白沙瓦和坎大哈。喀

布尔是喀布尔河上的一座非常美丽的城市，位于北纬３４度１０分，

东经６０度４３分。城内的房屋是用木材建造的，整洁而舒适，城

市四周有绮丽的园圃，景色引人入胜。喀布尔被村庄所包围，处

于丘陵环抱的广阔的平原的中央。城中的主要古迹是巴卑尔皇帝

的陵墓。白沙瓦是拥有１０万居民的大城市。加兹尼是自古闻名的

城市，一度为马茂德大苏丹的都城。它已经失去了昔日的光辉，现

在显得破旧不堪了。在离加兹尼城不远的地方有马茂德的陵墓。坎

大哈建立较晚（１７５４年），座落在一个古城的旧址上。它在好几年

内曾是首都，但在１７７４年政府所在地迁到了喀布尔。据估计，坎

大哈有１０万居民。离城不远有该城的奠基人阿罕默德 沙赫的陵

墓。这里是非常神圣的避难地，就连国王也不能捉拿躲藏在陵墙

里面的犯人。

阿富汗的地理位置和民族特征，使这个国家在中亚细亚的事

务中具有非常重大的政治作用。政体是君主制，但是国王对他的

勇敢而不安分的臣民的统治具有个人独裁的性质，而且极不巩固。

王国划分为若干省，每省都由国王的代表管辖，他们征收捐税并

把捐税送往京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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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富汗人是勇敢、刚毅和爱好自由的人民。他们只从事畜牧

业或农业，想方设法避开手工业和商业，他们抱着鄙视的态度让

印度人和其他城市居民去从事这些行业。战争对他们说来是一种

消遣和摆脱单调的营生的休息。阿富汗人分为若干克兰５８，大大小

小的首领对他们实行类似封建的统治。只是他们对国家政权深恶

痛绝，爱好各自独立，才妨碍他们成为一个强大的民族。而正是

这种自发性和反复无常的行为使他们成了危险的邻居，他们受一

时的情绪支配并且容易为那些能巧妙地引起他们激情的政治阴谋

家迷惑。主要的部落是都兰尼人和吉尔采人，他们一贯相互敌视。

都兰尼部落较为强大，由于它占优势，它的艾米尔即可汗就成了

阿富汗的国王。国王的收入大致相当于１０００万美元。他只是在自

己的部落中行使全部权力。兵员主要由都兰尼部落提供；军队的

其余部分由其他的克兰补充，或者是由那些为了薪饷或抢劫而来

服役的军事冒险者补充。法官在城市里行使司法权，但是阿富汗

人很少求助于法律。可汗有权制定包括死刑在内的刑罚。报杀亲

之仇是氏族的义务。然而，阿富汗人素以慷慨宽大的民族著称，只

有在受人挑拨的状况下才例外；好客的规矩在他们中间非常神圣，

哪怕是一个使用奸计而成为座上客的死敌，也不会受到报复，甚

至还可以要求主人保护他不遭到任何其他危险。阿富汗人信奉伊

斯兰教，属逊尼派，但是他们不爱搞表面的虔诚。逊尼派和什叶

派５９之间通婚是常见的现象。

阿富汗曾先后受莫卧儿６０和波斯人的统治。在不列颠人来到

印度海岸以前，印度斯坦平原受到的外敌入侵总是来自阿富汗。马

茂德大苏丹、成吉思汗、塔梅尔兰和纳迪尔 沙赫，都是走这条道

路。１７４７年，纳迪尔死后，在这个军事冒险家的手下学会了兵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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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阿罕默德 沙赫，决心挣脱波斯人的枷锁。在他治理下，阿富汗

达到了它在近代最辉煌和繁荣的地步。他属于萨多扎伊氏族，他

的第一个行动就是占有他的已故统治者在印度掠夺的东西。１７４８

年他把莫卧儿总督逐出喀布尔和白沙瓦，然后渡过印度河，神速

地攻入旁遮普。他的王国从霍拉桑扩展到德里，他甚至同马拉提

人６１的国家较量。但是这些伟大的军事业绩并没有妨碍他关心各

种和平艺术的发展，他享有诗人和历史学家的声誉。他于１７７３年

逝世，把王位传给儿子帖木儿，但是帖木儿不胜任他所担负的重

任。他离开了他父亲所建造的、并且在几年内就已变成富裕而人

口稠密的中心坎大哈城，把政府所在地迁回喀布尔。曾被阿罕默

德 沙赫的铁腕遏止了的部落间的内部纠纷在他统治期间又发生

了。１７９３年帖木儿逝世，由泽曼继位。这位国王打算巩固穆斯林

在印度的统治权，这个会严重威胁不列颠领地的计划引起极大的

注视，因此约翰·马尔科姆爵士被派往边境，以便在阿富汗人采

取任何行动时制止他们，同时开始同波斯谈判，企图借助于波斯

使阿富汗人处于腹背受敌的境地。但是这些预防措施用不着了；由

于国内的密谋和混乱，泽曼 沙赫遇到很多的麻烦事，他的庞大计

划就胎死腹中了。国王的兄弟马茂德举兵攻入赫拉特，企图建立

一个独立的公国，但是遭到了失败，并逃往波斯。泽曼 沙赫当初

是在以萨腊弗腊兹汗为首的巴拉克查依氏族的支持下获得王位

的。泽曼任命一个不孚众望的人当大臣，引起了他过去的拥护者

的仇恨，他们策划了一个密谋，密谋被揭露了，萨腊弗腊兹被处

死。在这以后，密谋者将马茂德从波斯请回，泽曼被俘并被挖去

双目。为了反对都兰尼人所支持的马茂德，吉尔采部落从自己这

方面推举舒扎沙赫，舒扎沙赫当了一个时期的国王；但是主要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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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他自己的拥护者的背叛，他最后遭到了失败，于是不得不到锡

克教徒６２那里避难。

１８０９年拿破仑派加丹将军去波斯，打算怂恿沙赫①入侵印度，

而印度的英国当局也派代表②去觐见舒扎沙赫，策划对波斯的抵

抗。这时，朗吉特·辛格已经确立了政权，而且声名远扬。他是

锡克教派的首领，凭着自己的才干使旁遮普脱离阿富汗人而独立，

在该地区建立了一个王国，自称摩诃拉扎（大拉扎），使得英印政

府不得不看重他。而篡位者马茂德注定不能久享胜利之福。他的

大臣法特赫汗（动摇于马茂德和舒扎沙赫之间，受虚荣心和一时

的利益驱使，时而倒向这边，时而倒向那边）被国王的儿子卡姆

朗捉住，双目被弄瞎，后来被残酷处死。被害大臣所属的强大氏

族誓为死者复仇。傀儡舒扎沙赫又被推上台，马茂德被赶走。但

是舒扎沙赫由于举止傲慢，不久就被推翻，由他的另一个兄弟即

位。马茂德逃到赫拉特，继续统治这个地区，１８２９年他死后，他

的儿子卡姆朗继承了这个地区的统治权。这时巴拉克查依氏族获

得了最高权力；它的代表人物彼此划分了地盘，但是由于民族风

气开始了内讧，并且只有面对共同的敌人才联合起来。有一个兄

弟穆罕默德汗统治白沙瓦城，并为此向朗吉特·辛格纳贡；另一

个兄弟统治加兹尼城，还有一个兄弟统治坎大哈，而统治喀布尔

的是氏族中最有权势的代表人物——多斯特 穆罕默德。

１８３５年，亚历山大·白恩士上尉被派到这位国君那里当大

使，这时正是俄国和英国在波斯和中亚细亚彼此勾心斗角的时期。

他向多斯特建议缔结同盟，这原是多斯特非常乐意的；但是英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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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尽可能地向他提出各种要求，而自己却不提供任何东西作为

交换。同时，波斯人于１８３８年在俄国人的帮助和劝说下包围了通

向阿富汗和印度的要地赫拉特６３，波斯和俄国的代表来到喀布尔，

而多斯特由于英国人始终拒绝承担任何明确的义务，终于被迫接

受另一方提出的建议。白恩士离开了喀布尔，于是印度总督奥克兰

勋爵在他的秘书威·麦克诺顿的影响下，决定惩罚多斯特·穆罕

默德的这种行动，而这种行动正是他自己迫使多斯特采取的。奥克

兰决定推翻多斯特，让当时领取印度政府津贴的舒扎沙赫代替他。

英国人同舒扎沙赫和锡克教派订立了条约；沙赫开始招募军队，由

英国人出钱并由英国军官指挥，而英印军队在萨特里日河地区集

中。麦克诺顿以白恩士为助手，作为驻阿富汗公使随军远征。这时，

波斯军队已经在赫拉特撤围，这样，干涉阿富汗事务的唯一有力的

借口就不存在了。尽管如此，１８３８年１２月英军仍然开进信德，强

使该地区屈服并向它征收军税以供锡克教徒和舒扎沙赫。６４１８３９

年２月２０日英军渡过印度河。他们约有１２０００名兵士和４００００

多名服务人员，此外还有沙赫的新兵。３月英军越过博朗出口；粮

秣已感不足；骆驼成百地死亡，辎重的大部分都损失了。４月７日

英军逼近霍贾克山口，并且在没有遇到抵抗的情况下越过山口，４

月２５日进入阿富汗的统治者们即多斯特 穆罕默德的兄弟们所放

弃的坎大哈。经过两个月的休整，英军司令约翰·吉恩爵士将诺特

指挥的一个旅留驻坎大哈，自己率领主力部队向北进发。由于一个

投敌分子泄露了所有城门中只有喀布尔门没有筑防栅的消息，阿

富汗的不可攻克的要塞加兹尼于７月２２日被攻占；城门被炸开，

要塞在强攻下被占领。多斯特 穆罕默德所招募的军队在这次惨败

后就都逃散了，８月６日喀布尔也打开了城门。舒扎沙赫以应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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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式登上了王位，但是真正的权柄掌握在麦克诺顿手中，而麦克诺

顿也从印度国库中支付舒扎沙赫的一切费用。

对阿富汗的征服似乎已经完成了，大部分军队被调回。但是阿

富汗人决不甘心受ＦｅｒｉｎｇｈｅｅＫａｆｆｉｒｓ（欧洲异教徒）的统治，１８４０

年至１８４１年间全国各地接二连三地爆发起义。英印军队不得不经

常调动。然而麦克诺顿宣称，阿富汗社会的情况通常就是如此，并

且向英国报告，情况良好，舒扎沙赫的政权是巩固的。英国军官和

其他派驻官吏的警告都是徒劳。１８４０年１０月，多斯特 穆罕默德

向英国人投降，并被解往印度；在１８４１年夏季，所有起义都被顺利

地镇压下去了；而到１０月，麦克诺顿被任命为孟买总督，他打算率

领另一批部队开赴印度。可是这里突然起了风暴。对阿富汗的占

领每年要印度国库花费１２５万英镑：支付驻阿富汗的１６０００名英

印军队和舒扎沙赫军队的薪饷开支；还有在信德和博朗出口的３

０００名军队；舒扎沙赫的帝王的豪华生活费用、他的官员们的薪俸

以及他的宫廷和政府的全部费用由印度国库开支；最后，津贴或者

确切些说收买阿富汗的首领们，使他们不采取敌对行动，这一笔费

用也从同一来源中支付。有人对麦克诺顿说，花费这么多的钱长此

以往是不行的。他试图厉行节约，但是唯一可行的节约办法就是停

止对首领们的津贴。就在他试行这项措施的那一天，首领们策划了

一个旨在消灭英国人的密谋，这样，麦克诺顿本人就成了联合这些

反叛力量的工具，而在此以前这些力量反对侵略者的斗争是单独

进行的、不统一的；不过有一点也是毫无疑问的，即当时阿富汗人

对不列颠人统治的仇恨已达到了顶点。

驻喀布尔的英军是由埃耳芬斯顿将军指挥的，他是一个患痛

风病、毫无才能而又优柔寡断的老头子，他的命令常常互相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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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队占据的地方类似一个营垒，非常宽广，以致守备部队几乎不够

防守垒墙，至于要派部队到开阔地作战，那就更不够了。防御工事

极不完善，堑壕和胸墙可以骑马越过。好像是为了补足这一切不幸

似的，瞰制营垒的高地几乎处于枪弹的射程之内；而整个部署中最

荒唐的是：所有粮食和药品的储备都放在离营垒有一段距离的两

个独立堡垒内，在它们同营垒之间隔着一些围有篱笆的园圃和另

外一个未被英军占领的小堡垒。喀布尔的城砦，即巴拉吉萨尔本来

可以作为整个军队的一个安全的、极好的冬季驻扎地，但是为了迎

合舒扎沙赫的心意而没有加以占领。１８４１年１１月２日，起义爆发

了。亚历山大·白恩士在城内的住宅遭到袭击，他本人被杀。这个

不列颠将军没有采取任何行动，起义由于没有遇到抵抗而声势更

大了。埃耳芬斯顿恐慌万分，盲目地听从了各种各样互相矛盾的意

见，不久就把一切弄得混乱不堪，拿破仑曾用三个词概括了这种混

乱状况：ｏｒｄｒｅ，ｃｏｎｔｒｅｏｒｄｒｅ，ｄéｓｏｒｄｒｅ〔命令，反命令，混乱〕。甚至

这时巴拉吉萨尔还没有被占领。只派了几个连去对付几千名起义

者，当然被击溃了。这就使得阿富汗人更加勇敢了。１１月３日他们

占领了靠近营垒的堡垒。１１月９日存放军需品的堡垒被阿富汗人

占领（堡垒守军只有８０人），这样，英军就势必要挨饿。１１月５日

埃耳芬斯顿就已经谈论要出钱换取不受阻碍地撤出该国的权利。

实际上到１１月中旬，由于他的优柔寡断和无能，军心已经非常涣

散，不论欧洲兵或是西帕依６５都已经无法同阿富汗人进行野战。于

是就开始了谈判。在谈判过程中，麦克诺顿在一次与阿富汗首领们

的会晤中被杀。这时已经遍地冰雪，粮食缺乏。１月１日终于签订

了投降协定。全部现金１９万英镑必须交给阿富汗人，此外，还签署

了１４万英镑的期票。除６门六磅炮和３门山炮外，全部火炮和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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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都留给了阿富汗人。英军必须全部撤出阿富汗。首领们答应保

证安全，提供粮食和驮畜。

１月５日英军开始撤退，它的队伍计有４５００名兵士和１２０００

名服务人员。仅仅走了一天的路程队伍就毫无秩序了；兵士与服务

人员混杂在一起，出现了一种无可救药的混乱状态，使得任何抵抗

都成为不可能。寒冷、冰雪以及粮食不足的情况，就像拿破仑从莫

斯科撤退时一样。但是使英国人提心吊胆的不是离他们相当远的

哥萨克，而是装备有远射程火枪和占据着每一个高地的顽强的阿

富汗狙击手。签订投降协定的那些首领是不能而且也不愿制止山

地部落的。小喀布尔山口就成了几乎是全军的坟墓，而它的一小股

残余部队（不到２００名欧洲人）被歼灭在扎格达拉克山口的入口

处。只有布赖登医生一个人逃到贾拉拉巴德，讲述了经过情况。许

多军官被阿富汗人所擒，作了俘虏。赛尔指挥的旅一直坚守贾拉拉

巴德。人们要求他投降，但他拒绝退出城市；诺特在坎大哈也是这

样。加兹尼被攻陷；在这个城市里连一个稍微懂得一点火炮的人都

没有，而作为守军的西帕依又经受不了这里的气候。

这时，不列颠边境当局一得到喀布尔惨败的消息，就在白沙

瓦集结部队，以便援救在阿富汗的几个团。但是运输工具不足，在

西帕依中病号又很多。１８４２年２月，波洛克将军接任指挥官，３月

底他得到了新的增援部队。于是他强行通过开伯尔山口，前往贾

拉拉巴德解救赛尔，但是赛尔在几天以前已在该地把包围他的阿

富汗军队完全击败。新任印度总督埃伦伯勒勋爵命令英军撤退；但

诺特和波洛克都借口他们缺乏运输工具而婉言拒绝服从。到了７

月初，印度舆论终于迫使埃伦伯勒勋爵采取某些措施以挽回英国

军队的民族荣誉和威信；因此他批准从坎大哈和贾拉拉巴德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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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喀布尔进军。到了８月中旬，波洛克和诺特彼此商定了作战计

划，８月２０日波洛克向喀布尔进发，到达了甘达马克，并于２３日

击溃了阿富汗人的一支部队；９月８日他夺取了扎格达拉克山口，

１３日在帖津附近击溃了敌人的联合部队，１５日在喀布尔城下扎

营。与此同时，诺特于８月７日离开坎大哈，率领他的所有部队

向加兹尼进发。经过几次小冲突，他于８月３０日击溃阿富汗人的

一支大部队，９月６日占领敌人放弃的加兹尼，破坏了工事和城

市，在阿利丹附近阿富汗人的一个坚固阵地上，又一次击败阿富

汗人，９月１７日兵临喀布尔城郊，在这里波洛克立即同他建立了

联系。早在这以前，舒扎沙赫已被一个首领杀害，从那时起阿富

汗已经没有真正的政府；名义上的国王是他的儿子法特赫·琼格。

波洛克派了一个骑兵部队去营救喀布尔的被俘人员，但是后者已

经买通了看守人，所以他们在中途与部队相遇。为了报复，英军

破坏了喀布尔的市场，同时，洗劫了城市的一部分，屠杀了许多

居民。１０月１２日英军放弃喀布尔，经过贾拉拉巴德和白沙瓦开往

印度。法特赫·琼格处于绝境，就跟随英军而去。这时，多斯特

穆罕默德被释放，返回了自己的王国。英国人在阿富汗扶植傀儡

国王的尝试就这样结束了。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５７年８月１０日

左右

载于“美国新百科全书”１８５８年版

第１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美国新百科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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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恩 格 斯

鹿  砦

  鹿砦，ａｂａｔｔｉｓ（军事用语）——用砍倒的树构筑的障碍物，在

山地战中常常被当做最简单的手段使用。在紧急的情况下，把树纵

向放倒，树枝朝外，以阻碍敌人前进，而树干则用做防御者的胸墙。

如果事先构筑鹿砦（例如当做防守山隘的手段），那就要把树枝去

叶削尖，把树干埋进土里，再把树枝编成一种类似ｃｈｅｖａｕｘｄｅ

ｆｒｉｓｅ〔拒马〕的东西。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５７年８月１０日

左右

载于“美国新百科全书”１８５８年版

第１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美国新百科全书”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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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恩 格 斯

炮  座

  如果要打炮台上的火炮架高到足以超越胸墙顶进行射击，而

不是像通常那样，通过射孔进行射击，一般认为火炮就要ｅｎｂａｒ

ｂｅｔｔｅ〔用炮座〕配置。要使火炮炮位达到这样的高度，可采用各种

不同的方法。在野战工事里，胸墙后面的土平台可以作为安置火

炮的地方。在永备工事里，利用一般的高滑动炮架或旋转台把炮

放到必要的高度。ｅｎｂａｒｂｅｔｔｅ配置的火炮不像通过射孔射击的火

炮那样，有防御敌人火力的掩护；所以，只有在怕严重损坏胸墙

而不能开射孔或希望不受射孔限制而向左右两侧扩大火力作用范

围的情况下，火炮才配置炮座。因此，ｅｎｂａｒｂｅｔｔｅ配置火炮的方

法适用于野战筑城、凸角工事和射击军舰的岸防炮台，尤其适用

于有石砌胸墙的工事。为了掩护火炮不受到纵射火力，必要时可

构筑横墙和垛墙。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５７年９月１４日

左右

载于“美国新百科全书”１８５８年版

第２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美国新百科全书”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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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恩 格 斯

棱  堡

  在古代筑城中，城墙是用圆形塔楼或方形塔楼从侧面防守的，

当强攻的敌人遇到护城壕被迫停止前进时，被围者可以从塔楼向

敌人射箭，并利用军用器械发射投掷物。欧洲出现炮兵以后，这种

塔楼开始建造得相当大，十六世纪初，意大利工程师们终于将圆形

或方形塔楼改为多角形塔楼，这样就建成了棱堡。棱堡是不等边的

五角形工事，它的一边面向要塞内部，因此对面的凸角向开阔地突

出。形成凸角的两条长边称为正面，而把两条长边同城墙或垒墙连

接起来的两条短边称为侧面。正面对付敌人的远程火力，而侧面以

自己的火力掩护护城壕。最初的意大利棱堡还带有它的前身古代

塔楼的痕迹。它构筑在离主墙很近的地方，凸角很钝，正面短，胸墙

的表面用石块一直砌到顶端。这种小型棱堡的侧面主要是用来掩

护连接两个棱堡的中堤前面的护城壕的。因此侧面和中堤垂直。这

些棱堡位于多角形要塞围墙的每个角上，或者，如果多角形要塞的

一边过长，这条边的一部分处在两个突出侧面的步枪有效火力范

围以外，那末就在中间构筑中间棱堡，这种棱堡叫做Ｐｉａｔｔａｆｏｒｍａ

〔台堡〕。

随着十七世纪攻城炮的改进，需要有更大的棱堡，中堤很快失

去了它的意义，因为这时攻击的主要对象是棱堡。侧面的作用也有

８８



改变：这时侧面必须主要沿着邻近棱堡的正面前的护城壕进行纵

射，并且侧面已不再和中堤垂直，而是和邻近棱堡正面的延长线

（称为防守线）垂直。垒墙的石砌部分的高度减低了，这是为了使斜

堤或者较低的外围工事的胸墙能够掩护它以防避敌人的平射火

力。因此，老的法国派和德国派的代表们，以后的沃邦和库霍尔恩

都曾对棱堡的形式和规模做了多次的改变，直到大约１７４０年科尔

蒙太涅发表了他关于棱堡筑城体系的著作６６为止；科尔蒙太涅的

筑城法通常被认为是棱堡筑城体系中最完善的。科尔蒙太涅的棱

堡具有尽可能大的规模；它的侧面和防守线接近垂直，而不完全垂

直；外围工事也相当完善。

棱堡有实心的或空心的两种。实心棱堡的整个内部填实到土

堤的高度，而空心棱堡是沿着棱堡的内边筑土堤，土堤很宽，足以

放置火炮，而工事的中心是空的。在实心棱堡里有时构筑封垛，这

是一种各边与棱堡的各边相平行的工事，它们构筑得很高，以便火

炮从这里可以超越棱堡的胸墙进行射击。由于这种封垛的制高位

置，通常在封垛里放置射程最远的火炮，以便从远距离用炮火骚扰

敌人。

自十六世纪起，以棱堡为基础的筑城体系是唯一被公认的体

系，直到十八世纪末，蒙塔郎贝尔才提出了一些不设棱堡的新的筑

城方法。其中最受赞许的是构筑远离海岸的要塞的多边形体系或

侧防暗堡体系，以及配置几层火炮的穹窖岸防炮台体系。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５７年９月１４日

左右

载于“美国新百科全书”１８５８年版

第２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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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恩 格 斯

刺  刀

  通常认为，目前所有基干步兵使用的这种武器是１６４０年前后

在法国发明的（大概是在贝云［Ｂａｙｏｎｎｅ］，其名称即由此而来①）。

根据另外的资料，马来人把他们的《ｋｒｉｓ》，即短剑固定在火枪上，

荷兰人从马来人那里学会使用这种武器，而法国则在１６７９年前后

使用这种武器。在此以前，火枪手没有有效的白刃战武器，所以，为

了在白刃战中保护火枪手，只好把他们同长矛手结成一体。刺刀使

火枪手有可能抵御骑兵或长矛手，因而就逐渐排斥了后一种兵。最

初，刺刀固定在木棍上，并和木棍一起插入火枪枪管，但是因为这

使得兵士上刺刀后无法射击，后来就发明了一种套在枪管上的套

箍。虽然如此，长矛仍然作为步兵武器保留了半个多世纪。奥地利

人首先在所有基干步兵中采用带刺刀的步枪以代替长矛；普鲁士

人在１６８９年仿效了他们；法国人在１７０３年，而俄国人在１７２１年，

才完全废除长矛。在１７０３年斯拜尔巴赫会战中，步兵第一次上刺

刀冲锋。６７目前在轻步兵中，刺刀通常被又直又尖的短剑代替，它

利用活动刺刀座固定在步枪枪口的一侧。这当然不太牢固，但是轻

０９

① “刺刀”英语为《ｂａｙｏｎｅｔ》（源出于法语《ｂａｉｏｎｎｅｔｔｅ》）。——编者注



步兵只有在特殊情况下才成密集队形冲锋，所以人们认为，这个缺

点可以由这种武器的多样的使用方法来弥补。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５７年９月１４日

左右

载于“美国新百科全书”１８５８年版

第２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美国新百科全书”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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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巴克莱 德 托利
６８

  巴克莱 德 托利，米哈伊尔——俄国公爵和元帅；１７５９年生于

利沃尼亚，１８１８年５月２５日死于东普鲁士印斯特堡。１７６９年未满

１１岁时他就加入俄国军队，在入伍的２９年中，他参加了对土耳其

人、瑞典人、波兰人的各次战争，但在１７９８年以前他的军衔一直是

不高的。在１８０６年的战局中他立了功。１８０７年他率领俄国先头部

队以非凡的英勇保卫了普略西什 埃劳６９，在这座城市的街道、教堂

和墓地进行了长期抵抗，从此他便有了军事上的声望。１８０８年他

迫使瑞典人退到卡列里亚，１８０９年他当步兵上将，指挥１２０００名

俄军携带火炮、弹药、粮食和辎重渡过了冰封的波的尼亚湾，从而

在更大的规模上重复了查理 古斯达夫横渡封冻的小贝耳特海峡

的著名进军。他占领了乌默欧，他的到来促进了酝酿中的反古斯达

夫四世的政变，迫使瑞典人求和。７０１８１０年以后，他受命主管俄国

陆军部。

１８１２年他担任第一西方军团司令。由他直接指挥的该军团的

主力，根据夸大的官方报道似乎有５５万人，可是实际上只有１０４

０００人，而驻扎在波罗的海沿岸和普鲁特河之间的军队总数不超

过２０万人。因此，俄军的撤退在当时不是自由选择而是绝对必要

的问题（拿破仑在圣海伦岛写的回忆录７１中错误地认为最初的撤

２９



退计划出自巴克莱 德 托利之手，其实这个计划是普鲁士将军富

尔远在俄法决裂以前就制定的７２，而在宣战以后，贝尔纳多特在亚

历山大面前重新坚决主张实行这个计划）。巴克莱 德 托利的伟大

功绩在于，他不向荒谬的出战要求让步，不管这种要求来自俄军普

通兵士还是大本营；他撤退得十分巧妙，不断地把他的一部分部队

投入战斗，使巴格拉齐昂公爵有可能同他会合，并使契查哥夫海军

上将易于进攻敌人的后方。当他像在斯摩棱斯克所发生的情况７３

那样被迫进行会战的时候，他就占领一个不使会战成为决战的阵

地。当撤退到离莫斯科不远的地方，已经不能避免决战的时候，他

就在格查茨克附近选择了一个坚固阵地７４，这个阵地从正面攻击

几乎是不可能的，而且只有绕行很长一段路程才能包抄。当库图佐

夫到来时，巴克莱 德 托利已把军队部署好，由于俄军将领们的倾

轧和俄军对于由外国人指挥神圣战争的不满，最高指挥权转到库

图佐夫的手里。库图佐夫故意使巴克莱 德 托利难堪，放弃了格查

茨克阵地。这样，俄军不得不在博罗迪诺附近的不利阵地应战。在

８月２６日这次会战①中，指挥右翼的巴克莱是唯一坚守阵地的将

军，他坚守到２７日，从而掩护了俄军的撤退，要不是他，俄军就会

全军复没。在从博罗迪诺向莫斯科方向撤退以后，正是巴克莱 德

托利再次警告不要进行任何保卫神圣首都的无益尝试。

１８１３年战局期间，巴克莱于４月４日攻占托恩要塞，在科尼

斯瓦尔塔附近击溃洛里斯顿；５月８日包岑会战失败后，他掩护同

盟国军退却，取得格尔利茨会战的胜利，促使万当投降，并且在莱

比锡会战中立下战功。７５在１８１４年战局期间，他已不指挥独立的

３９巴克莱 德 托利

① 按旧历；关于会战，见本卷第２５８—２６３页。——编者注



兵团，他的活动主要在行政和外交方面，而不在军事方面。他所直

接控制的军队纪律严明，这使他在法国居民中博得了极好的声誉。

在拿破仑从厄尔巴岛回来以后，他从波兰来得太晚没有能够参加

滑铁卢会战，但参加了第二次入侵法国。他在去卡尔斯巴德的航途

中逝世。晚年受人诽谤，郁郁不乐。他无疑是亚历山大的优秀将领，

他朴实、顽强、果断而又明智。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５７年

９月１０—１５日

载于“美国新百科全书”１８５８年版

第２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美国新百科全书”

４９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卡·马 克 思

贝 尔 蒂 埃

  贝尔蒂埃，路易·亚历山大——法国元帅，纽沙特尔公爵，瓦

兰壬公爵，瓦格拉姆公爵；１７５３年１１月２０日生于凡尔赛，１８１５

年６月１日在班堡被害。他的父亲是路易十六时代的地形测量工

程兵团司令，他在父亲的关怀下受到军事教养。他是从皇家地形

测量局转入军队的，最初为总参谋部中尉，后为龙骑兵上尉。他

曾在拉斐德的率领下参加美国独立战争７６。１７８９年路易十六任命

他为凡尔赛国民自卫军司令，他在１７８９年１０月５日和６日以及

１７９１年２月１９日７７为王室出了不少力。但是他明白，革命为军事

人才开辟了广阔的道路，而且我们看到他先后在拉斐德、吕克纳

尔和居斯丁的手下当总参谋长。他在万第战争中表现出极大的热

忱，所以在恐怖时期避免了嫌疑。１７９３年６月１２日索缪尔保卫

战７８中他所表现的那种英勇精神，在国民公会委员的报告中得到

好评。热月九日７９后，他被委任为凯勒曼的总参谋长，在他坚持下

法军占领博尔格托一线，使敌人暂时停止了进攻。可见，还在波

拿巴提升他为总参谋长以前，他已经有了作为一个总参谋长的声

誉。在１７９６—１７９７年的战局里，在蒙多维会战（１７９６年４月２２

日）、洛迪会战（１７９６年５月１０日）、科多尼约会战（１７９６年５月

９日）和里沃利会战（１７９７年１月１４日）中８０，他也表现出自己

５９



是一个优秀的师长。

贝尔蒂埃意志薄弱，但是顽强而有活力，具有海格立斯般的

体魄，可以连续工作八夜；对作战的一切细节，例如各个军的运

动，部队人数、宿营和指挥人员，他具有惊人的记忆力；他执行

任务迅速，对他永远可以信赖；他仔细认真，非常善于使用地图，

能十分锐利地判断地形的特点，擅长以简明的语言报告最复杂的

军事行动；他经验丰富，十分机智，在战斗时知道应该向哪里下

达命令，并且能够亲自监督执行这些命令；在战场上，他是司令

官的活电报，在司令部的办公桌旁，他是司令官的不知疲倦的自

动打字机；他是总揽司令部一切高级职权的将领的一个模范参谋。

１７９８年波拿巴不顾他的反对，派他率领军队攻取罗马、在那里宣

布成立共和国和俘掳教皇。８１他既没有力量防止法国的将军、军需

官和供应人员在罗马进行抢劫，又没有力量制止法国兵士的华变，

所以把指挥权交给马森纳将军后就到米兰去了，在那里他爱上了

美丽的维斯康蒂女士；他长期痴情地热恋她，因而在远征埃及８２的

时期得到了ｆａｃｔｉｏｎｄｅｓａｍｏｕｒｅｕｘ〔多情派〕首领的绰号，并把最

高统治者在各个时期赏赐给他的４０００万法郎大部分花掉了。

从埃及回来以后，他支持波拿巴雾月１８日和１９日的阴谋８３，

后来被任命为陆军部长，这个职务他一直担任到１８００年４月２

日。他在第二次意大利战争时期又被任命为总参谋长，他在一定

程度上促使波拿巴相信了关于奥军的行进路线和配置情况的不确

实情报而在马连峨陷入显然尴尬的境地８４。胜利后他同梅拉斯将

军签订了停战协定，完成了一系列外交使命，然后重回陆军部，直

到帝国宣布成立。此后他一直在皇帝身边，他以大军８５少将衔总参

谋长的身分跟随皇帝参加了历次的战争。拿破仑慷慨地赐予他许

６９ 卡·马 克 思



多封号、头衔、奖章、津贴和礼品。１８０４年５月１９日他晋升为帝

国元帅，获得荣誉军团大十字勋章带，并取得法国大狩猎官的称

号。１８０５年１０月１７日，他荣幸地参加了同马克制定乌尔姆地区

投降条款。８６他从１８０６年普鲁士战局中获得纽沙特尔和瓦兰壬主

权公爵的封号回国。１８０８年，他受命与巴伐利亚国王①的侄女玛丽

伊丽莎白·巴伐利亚 比肯斐特公主结婚，并获得法国次帅的称

号。１８０９年拿破仑任命他为从巴伐利亚进攻奥地利的大军总司

令。他于４月６日宣战，而１５日就已使整个战争陷于危险的境地。

他把军队分成三部分，派达武率领一半法军驻界根斯堡，派马森

纳率领另一半法军驻奥格斯堡，而把巴伐利亚军队配置在他们之

间的阿本斯堡，这样，卡尔大公只要推进得快，就能把这三部分

军队各个击破。奥军的行动缓慢和拿破仑的到达拯救了法军。但

是由于在自己的长官的直接监督下并且担任了与自己才能比较相

称的职务，他在这次战争中出色地履行了自己的职责，而在他长

长的封号单上又增添了瓦格拉姆公爵的封号８７。

在俄国战争时期，他连总参谋长也不能胜任。在莫斯科大火

以后，他甚至不能正确解释自己的长官的命令；虽然他一再请求

准许他随同拿破仑回法国，但后者命令他同军队一起留在俄国。在

法军不得不同强大的优势兵力作战的条件下，就完全暴露出他的

才智有限和墨守陈规。他按照他的习惯对后卫部队的营，有时对

后卫部队的连发布老一套的命令，就好像后卫部队仍然有３万人

似的；他把阵地划给早已不存在的团和师，而为了弥补自己的无

所作为，他就增加信使和命令。１８１３—１８１４年期间，我们又看到

７９贝 尔 蒂 埃

① 马克西米利安一世·约瑟夫。——编者注



他担任了他的老职位①。参谋院宣布拿破仑下台后，贝尔蒂埃以虚

伪的借口悄然离开了他的庇护人，并且还在他退位以前，就宣称

自己忠于参议院和临时政府８８，而后来率领帝国的元帅们到贡比

臬去奴颜婢膝地欢迎路易十八。１８１４年６月４日，路易十八封他

为法国的贵族，并任命他为新建的国王近卫军的连长。他把他的

纽沙特尔公国让给普鲁士国王，以换取３４０００弗罗伦的津贴。拿

破仑从厄尔巴岛回来以后，他随同路易十八到根特。但是，由于

隐瞒了拿破仑的来信，他失宠于国王，便到班堡去了，１８１５年６

月１日在那里遇害，有六个带面具的人把他从他岳父的宫殿的窗

口扔了出去。贝尔蒂埃的回忆录８９于１８２６年在巴黎出版。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５７年９月１５日

左右

载于“美国新百科全书”１８５８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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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即总参谋长的职位。——编者注



弗·恩 格 斯

阿 尔 及 利 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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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尔及利亚——北非的一部分，过去是土耳其的阿尔及尔帕

沙辖区，从１８３０年起为法国的一个海外领地。它北临地中海，东与

突尼斯接壤，西与摩洛哥毗邻，南与撒哈拉大沙漠相连。它的领土

从东到西，最长距离为５００英里，从北到南，为２００英里。阿特拉斯

山脉构成这个国家自然地理的重要特点，它把沿海的可耕地同沙

漠隔开。同时它也是南北河流的分水岭。主要的山脉从东向西延

伸，而中央山脉的支脉在全国纵横交叉。西部的瓦纳日里斯出（托

勒密叫ＭｏｎｓＺａｌａｃｕｓ）以及东部的朱尔朱腊山和奥雷斯山最高。

这些山几乎高达７０００英尺。最重要的河流是舍利夫河。还有一些

很大的河流，它们从阿特拉斯山脉的南坡流入沙漠。这些河流没有

一条可以通航。夏季这些河流几乎是干涸的，但是春季河水淹没很

大一部分地区，使得土壤肥沃。

某些旅行家不认为这里的气候对健康有害。眼炎和皮肤病非

常流行。有人说，没有地方性热病，但法军大批病死看来为另外的

结论提供了根据。空气极其清新，夏季炎热；冬季有时很冷，山区尤

其如此。在与沙漠相连的地方是多沙的不毛之地，但是在两山之

间，特别是在河流附近的地方，土壤肥沃。阿尔及利亚生长各种谷

物，欧洲和热带的水果，异常美丽的花卉（特别是玫瑰花）以及甘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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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甘蔗被认为是所有出名的品种中最粗大、含糖量最多的一

种）。各种家畜很多。马无疑是好马；驴是良种驴，普遍用于乘骑。

阿尔及利亚的骆驼和单峰骆驼是头等的。这里是美利奴羊的故乡，

美利奴羊最先是从阿尔及利亚移入西班牙的。努米迪亚狮、豹、鸵

鸟、蝎子、蛇以及其他有毒的爬虫都很多。

阿尔及利亚的土著居民据说是柏伯尔人，也叫卡拜尔人或马

威德人（他们的这三个名称都通用）。关于这个种族的历史，资料

很少，人们只知道他们曾经占据非洲的整个西北部，现在在东部

的沿海地区也能看到他们。卡拜尔人居住在山区。其余的居民是

阿拉伯人，即穆斯林征服者的后裔。在阿尔及利亚还有摩尔人、土

耳其人、库鲁格鲁人９１、犹太人、黑人以及法国人。１８５２年全国人

口有２０７８０３５人（１０万名军队除外），其中１３４１１５人是欧洲各

族人。卡拜尔人热爱劳动，居住在一般的村庄里；他们是出色的

庄稼人，但也在矿场、金属加工企业以及粗毛和棉花加工工场做

工。他们制造火药和肥皂，采集蜂蜜和蜂蜡，供应城市家禽、水

果和其他产品。阿拉伯人沿袭他们祖先的习惯，过着游牧生活；他

们根据对牧场的需要或其他情况从一个地方迁移到另一个地方。

居民中最不受尊敬的大概是摩尔人。他们住在城市里，生活过得

比阿拉伯人和卡拜尔人舒适，由于一直受土耳其统治者的压迫，他

们非常胆怯，可是仍然很残酷并且好报复；他们的道德水平也很

低。

阿尔及利亚的主要城市是：首都阿尔及尔、约有２万居民的

君士坦丁和沿海的设防城市崩港（１８４７年约有１万居民）。崩港附

近有珊瑚场，常有做珊瑚生意的法国人和意大利人光顾。布日伊

位于布日伊湾。卡拜尔人曾在布日伊附近把法国的一艘两桅横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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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的锚索砍断，使船搁浅，然后杀死船员，把船洗劫一空。由于

这种暴力行为，法军提前占领了这个地点。

在这个国家里，尤其在君士坦丁省有一些古迹，例如拉姆别

萨古城的遗址，那里还有城门的残迹、圆剧场的残骸和用科林斯

柱支撑的陵墓。科勒阿和舍尔舍耳（古代的尤利亚·凯撒里亚

城）位于海滨，后者对法国人来说是有一定意义的地点。这里曾

是尤巴的驻在地，附近有古代的遗迹。奥兰是一个设防的城市，

１７９２年以前一直由西班牙人统治。特累姆森曾是阿布德 艾尔 喀

德的驻在地，位于肥沃地带，旧城于１６７０年被焚毁，而新城几乎

完全被法军破坏。这里生产地毯和毛毯。扎布，即古代的格土利

亚，位于阿特拉斯的南面。最重要的地点是比斯克拉，该地居民

很和善，他们在北方各港口当差役和搬运工很受人欢迎。

阿尔及利亚先后被罗马人、汪达尔人和阿拉伯人征服。当

１４９２年摩尔人被赶出西班牙时，斐迪南派远征军去征讨阿尔及利

亚，他占领了奥兰、布日伊和阿尔及尔，已威胁到阿尔及利亚的

存亡。阿尔及尔城附近的肥沃的麦提扎平原的艾米尔塞里姆·库

泰米无力抗击强大的征服者，就求助于土耳其人。著名的海盗巴

巴罗萨·奥鲁治被派去支援。奥鲁治于１５１６年到达，他首先亲手

杀死塞里姆·库泰米，把这个地区据为己有，然后向西班牙人进

攻。在一场时胜时败的战争之后，他不得不躲藏在特累姆森，在

该地他被西班牙军队包围，后来被俘并于１５１８年处死。他的哥哥

海尔 艾德 丁成了他的继承人。海尔 艾德 丁向苏丹塞里姆一世

求援，并且承认这个君主为自己的最高掌权者。这样，塞里姆就

任命海尔 艾德 丁为阿尔及尔的帕沙，并派军队给他，使他能够击

退西班牙人而最后成为阿尔及尔的主宰。由于他在地中海抗击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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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教徒有功，苏里曼一世封他为卡普坦 帕沙①。查理五世试图重

新建立西班牙人的统治，于１５４１年派遣一支由３７０艘战船和３万

人组成的强大远征军横渡地中海。但是凶猛的风暴和地震将舰队

打散，使得舰队和陆军之间失去了一切联系。部队没有掩蔽所，又

受到勇猛的敌人的疲劳攻击，因而只得回到船上逃走，损失了８

０００人、１５艘军舰和１４０只运输船。从此，贝尔贝莱国家９２与马尔

他骑士之间就不断发生战事，这就产生了海盗行为，因此阿尔及

利亚海盗在地中海造成很大的恐怖，而基督教国家则在很长时期

内不得不屈服于这种海盗行为。布莱克统率的英军、杜肯统率的

法军、荷兰军队以及其他国家的军队在不同时期都进犯过阿尔及

尔；杜肯两度炮击阿尔及尔，事后，德依②派人去请法国领事（路

易十四的代表），从他那里得知炮击花了多少钱后，便嘲笑说，如

果给他这些钱的一半，他自己就把这个城市烧毁。

尽管欧洲国家不断进行抵抗，但是海上掠夺行为还是继续存

在；甚至西班牙和意大利的海岸有时也遭到专门从事这种恐怖活

动——战争和掠夺——的暴徒的袭击。成千上万沦为奴隶的基督

徒在阿尔及利亚一直受着折磨。虔诚的教徒曾建立一些团体，专

门为了每年往返阿尔及尔，用俘虏亲属拿出的钱把俘虏赎回来。这

时，土耳其政府的统治已有名无实了。由近卫军推举的德依纷纷

宣布脱离土耳其政府而独立。１７０５年伊布拉吉姆德依把最后一个

土耳其帕沙赶走了；近卫军在热烈的选举中选出了新的首领，而

他们往往又在自己的暴动中把这些首领杀死。近卫军是从土耳其

的移民中招募来的，当地的居民，甚至近卫军兵士与当地妇女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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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儿子都不谁加入他们的队伍。德依有时向君士坦丁堡送礼，以

表示其名义上的藩属关系，但经常性的贡赋已完全停止了，同时，

土耳其人被自己同俄国的无休止的斗争所牵制，没有力量去镇压

远方省份的暴乱者。指明消灭骇人听闻的暴行的道路的这一使命

落到了年轻合众国的身上。法国革命战争和拿破仑战争期间，有

地中海的强大舰队保护贸易，因而阿尔及利亚人不得不暂时停止

他们非法的勒索行为。恢复和平以后，阿尔及利亚人又从事掠夺；

美国人在１７９５年为了维持和平曾经不得不仿效欧洲各国向德依

缴纳补助金，而现在已不再支付这笔贡款了。１８１５年海军准将迪

凯特在与阿尔及利亚的分舰队的战斗中卤获了一艘巡航舰和一艘

两桅横帆船，并且进入阿尔及尔港口，迫使德依交出所有的美国

俘虏并放弃以后对贡款的任何要求。英国人仿效这种勇敢的做法，

于１８１６年在埃克斯毛思勋爵的统率下炮击阿尔及尔城，把它化为

灰烬，迫使德依交出英国俘虏。但是这毕竟只是惩罚的措施，因

为海盗行为并没有绝迹；１８２６年阿尔及利亚人又公开在地中海掠

夺意大利船只，甚至侵入北海。１８１８年侯赛因 别依执政；１８２３年，

由于法国领事的住宅被抢劫和悬挂法国国旗的船舶受到多次袭

击，法国向侯赛因提出赔偿损失的要求，但没有结果。最后，阿

尔及尔的德依亲自侮辱了法国领事，并对法国国王使用了不尊敬

的语言，因为国王没有答复德依就法国政府欠犹太商人的债（而

犹太商人又是侯赛因的债务人）的问题所写的信９３。为了迫使德依

道歉，法国派出分舰队封锁了阿尔及尔。法国、穆罕默德 阿利和

土耳其政府之间开始谈判，在谈判过程中，穆罕默德 阿利在法国

的支持下准备征服阿尔及尔，并作为阿尔及尔的总督向苏丹缴纳

经常性贡款。但这个计划没有实现，一方面是因为英国反对，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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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是因为法国和穆罕默德 阿利在实行这个计划的具体措施

上未能达成协议。于是，查理十世的政府独自去远征阿尔及尔，

１８３０年６月１３日布尔蒙将军统率的３８０００名步兵和４０００名骑

兵在阿尔及尔城附近登陆。侯赛因 别依虽然招募了６万人与这支

军队作战，但是既然让法军登了陆，就无法对法军进行有效的反

抗了；７月４日，阿尔及尔在如下的条件下投降：居民的私人财产

和他们的宗教受到尊重，德依和他的土耳其侍从们必须离开。法

军占领了城市。在他们的卤获物中有１２艘军舰、１５００门铜炮和

价值约１０００万美元的硬币。他们在阿尔及尔立即配置了驻防军，

并且实行军事管制。查理十世的政府打算把阿尔及尔移交给苏丹，

当查理十世的王位被１８３０年七月事变推翻的时候，这个指令已在

去君士坦丁堡的途中９４。他的继位者
①首先采取的一个行动，就是

决定保留已征服的地方，并且任命克洛塞尔为总司令去阿尔及尔

接替布尔蒙。

从法国人最初占领阿尔及利亚的时候起到现在，这个不幸的

国家一直是不断屠杀、掠夺和使用暴力的场所。征服每一座大城

市或小城市，每一寸土地都要付出巨大的牺牲。把独立视为珍宝、

把对外族统治的仇恨置于生命之上的阿拉伯和卡拜尔部落，在残

暴的袭击下被镇压，他们的住宅和财产被焚毁和破坏，他们的庄

稼被践踏，而幸存的受难的人不是遭到屠杀，就是遭到各种奸淫

和暴行的惨祸。法国人不顾人道、文明和基督教的一切准则，顽

固地奉行这种野蛮的作战方法。为了替自己辩护，法国人硬说卡

拜尔人残暴，他们嗜杀成性，他们拷打俘虏，并说什么对野蛮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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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容是一种错误。但是文明政府采取ｌｅｘｔａｌｉｏｎｉｓ〔复仇法〕的政策

未必能够证明正确。如果按果实来评判树木的话，那末可以说，虽

然花费了大约一亿美元和牺牲了几十万人，阿尔及利亚只不过成

了法国将军和兵士们的军事学校，因为所有在克里木战争中获得

荣誉的法国军官都是在这里受到军事训练和取得作战经验的。至

于殖民化的尝试，那只要把欧洲人的人数和当地居民的人数作一

比较，就可以证明这种尝试目前已经几乎完全失败了，而且这发生

在世界最富饶的国家之一，即离法国有２０小时路程的意大利古代

谷仓，那里只缺少一种东西，即生命和财产的安全，不论朋友 军人

或敌人 野蛮人都威胁着这种安全。能否说这种失败是由于法国人

性格上的一种先天的缺陷而使他们不适于移民，或者是由于地方

行政当局的不明智，这不是我们应该判断的事情。所有重要的城市

——君士坦丁、崩港、布日伊、阿尔泽、莫斯塔加内姆、特累姆森

——都是被强攻占领的，它们遭受了强攻所带来的一切灾祸。当地

居民曾怀着很深的敌意屈从于土耳其统治者，而土耳其统治者至

少还有一点可取之处，即他们是同教者；但是，他们在新的统治的

所谓文明化中却看不到任何好处，并且由于宗教狂热还对这种统

治深恶痛绝。每个新总督上任无非是为了重复他的前任的一切暴

行；文告中表示的是最善良的意愿，但是占领军、部队的调动以及

双方的骇人的残酷行为，都推翻了关于和平和善良愿望的声明。

１８３１年比松男爵被任命为民政长官；他试图建立与军事管理

机构并列的民政管理系统，但是，因为他的措施会导致对总司令的

监督，所以激怒了前拿破仑警务大臣罗维戈公爵萨瓦里，于是按照

他的建议，把比松召回。阿尔及利亚在萨瓦里的统治下变成了所有

在政治或社会方面有嫌疑而受到法律制裁的人的流放地；外籍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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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开入了阿尔及利亚，它的兵士被禁止进入城市。１８３３年有人向

众议院递交了一份请愿书，请愿书上写道：

  “三年来我们忍受了各种不公正的待遇。只要向当局提出申诉，所得到的

答复就是新的暴行，而暴行首先是针对那些提出申诉的人。结果，没有人敢做

什么了；正因为如此，这份请愿书没有署名。先生们，我们恳求你们为了人道

而把我们从这种毁灭性的暴政中解放出来吧，把我们身上的奴隶的锁链解下

来吧！如果这个国家仍然保持军事状态，如果这个国家不实行文治，那末我们

就活不成了；我们就永远得不到和平。”

这份请愿书促使调查委员会成立，结果民政管理机关建立了

起来。萨瓦里死后，在瓦罗尔将军ａｄｉｎｔｅｒｉｍ〔临时〕执政时期，为

了平息民愤，开始采取了一些措施：排干沼泽地，修筑道路，建立地

方警察。但是一当曾经统率军队向君士坦丁进行过第一次也是十

分不成功的一次远征９５的克洛塞尔元帅回到阿尔及利亚，所有这

些措施都停止了。他的治理极其不能令人满意，结果在１８３６年有

一份由５４个知名的领导人物签名的请愿书送到巴黎，要求调查他

的滥用职权行为。这终于使克洛塞尔辞职了。在路易 菲力浦执政

的整个时期，一直进行殖民化，但是殖民化的唯一结果是土地投

机；建立军事移民区的尝试也毫无成效，因为种地的移民只有在距

离他们的碉堡的火炮不远的地方才是安全的；同时，还试图向阿尔

及利亚东部移民并把阿布德 艾尔 喀德从奥兰和阿尔及利亚西部

赶出去９６。由于这位孜孜不倦和大胆无畏的领袖的失败，这个国家

被制服了，以致加米安 加腊勃大部落立即表示了归顺。

１８４８年革命时期，卡芬雅克将军接替奥马尔公爵任阿尔及利

亚总督。不久，他和也在阿尔及利亚的茹安维尔亲王一起离职。但

是对这个省的统治，共和国并不比君主国顺利。在共和国存在的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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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时期中，总督一再更换。移民被送到阿尔及利亚耕种土地，但

是他们不是死亡就是厌恶地抛弃了已经开始的工作。１８４９年佩利

西埃将军袭击一些部落和贝尼·锡勒姆的村庄；他们的庄稼和一

切抢走的财物照例都被焚毁或毁坏，因为他们拒绝纳税。在札布

——与沙漠接壤的一个富庶地区，在一名马拉布特９７的鼓动下发

生了大规模的骚动；１２００名远征军开赴该地，但是被起义者击

溃。看来起义的规模很大，起义的鼓舞者是叫做“西迪·阿勃迭

腊赫曼”的秘密组织，它的主要宗旨是歼灭法国人。起义者只是

在康罗贝尔和埃尔比昂将军率领的远征军派去镇压他们以后才被

击败；而对阿拉伯城市左阿德奇的围攻也表明，土著居民丝毫没

有丧失勇气，对征服者绝无好感。这个城市在５１天中击退了围攻

者的多次进攻，最后才被强攻占领。小卡比利亚直到１８５１年才投

降，圣阿尔诺将军在这一年征服了它，因而建立了菲利普维耳和

君士坦丁之间的交通线。

法国的通报和报纸满篇都是关于阿尔及利亚和平和繁荣的言

论。但这是民族虚荣心的表现。到目前为止这个国家的内地同过

去一样没有被殖民化。法国人的统治是完全虚假的，如果不算沿

海地区、城市及其郊区的话。各部落继续捍卫自己的独立和仇视

法国的制度，而对他们的野蛮袭击方法仍然在运用。例如，１８５７

年朗东元帅对尚未屈服的卡拜尔人的村镇进行了一次胜利的袭

击，企图把他们的土地并入法国领地。当地居民一直被铁腕统治

着，但是不断的起义说明，法国的占领是不稳固的，以这种手段

维持的和平是虚假的。如１８５７年８月在奥兰审判了一起案件，在

该案中ＢｕｒｅａｕＡｒａｂｅ
９８
长官杜瓦诺上尉被认定是杀害当地一位著

名富豪的罪犯；这起案件表明，法国的官员，甚至下级官员平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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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仗自己的权势，专横暴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这不能不引起

全世界的注意。

目前总督管辖区分为三个省：东部的君士坦丁省，中央的阿

尔及尔省和西部的奥兰省。这个国家由兼总司令的总督管辖；他

的助手是秘书和民政长官；在总督下面还设有由内务部门的领导

人、海军司令、陆军司令以及司法部门的领导人组成的委员会；委

员会的职责是批准总督的命令。Ｃｏｎｓｅｉｌｄｅｓｃｏｎｔｅｎｔｉｅｕｘ〔讼事审

理委员会〕审理民事和刑事方面的违法行为。在建立了民政管理

机构的省，有市长、法官和警官。信奉伊斯兰教的部落仍然有他

们自己的法官；但他们那里有他们似乎比较喜欢的仲裁法庭制度，

并且有专门负责在法国法庭上为阿拉伯人利益辩护的官员（Ｉ’ａｖ

ｏｃａｔｄｅｓＡｒａｂｅｓ〔阿拉伯人的律师〕）。

据调查，阿尔及利亚的贸易从法国占领时起大大发展了。进口

价值约为２２００万美元，出口价值约为３００万美元。进口的是棉织

品、毛织品、丝织品、谷物、面粉、石灰和精制糖；出口的是未加工的

珊瑚、皮革、小麦、植物油、原毛以及其他某些小商品。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５７年９月１７日

左右

载于“美国新百科全书”１８５８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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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恩格斯

弹  药

  弹药——使用火器所必需的弹头、装药和点火具，并且这个术

语通常是指这三者已可使用的成品。例如，枪械的弹药是子弹和火

帽（当然，燧发枪或针发枪是不用火帽的）；野炮的弹药是实心弹、

爆炸弹、霰弹、榴霰弹、装药、信管、导火索和点火具等以及火箭连

所使用的火箭。在要塞里和在围攻时，火药一般存放于桶中，需要

时将它制成装药；围攻时所需的各种混合火药也同样处理；空心弹

也是就地装填的。作战军队的弹药数量根据情况而定。步兵一般

随身携带６０发子弹，有时多一些；随军车辆也为每个兵士载运同

样数量的子弹；其余的储备子弹存放在后面的车队（相距一两天的

路程）。在野战炮兵里，炮兵连的每门火炮总是有１５０—２００发炮

弹，一部分装在火炮前车的弹药箱里，另一部分装在弹药车里；另

外，在军团的弹药储备中每门火炮通常还有２００发炮弹，其他的炮

弹则存放在车队。在大多数文明国家的军队中一般都这样，当然，

这只是在战局开始的时候；经过数月作战，弹药的储备一般就消耗

殆尽了，有时在几次会战失利后就完全没有了，而弹药的补充往往

是困难而缓慢的。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５７年９月１７日左右

载于“美国新百科全书”１８５８年版

第１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美国新百科全书”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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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卞 尼 格 先
９９

  卞尼格先，列文·奥古斯特·泰奥菲尔公爵——俄国将军；

１７４５年２月１０日生于不伦瑞克（他父亲在这里任近卫军上校），

死于１８２６年１０月２日。他在乔治二世的汉诺威宫当了五年侍从；

后来参加汉诺威军队；在晋升为步兵近卫军上尉以后，他参加了七

年战争的最后一个战局。当时，他追求女性的狂热比他的战功引起

更多的议论。为了娶汉诺威驻维也纳宫廷的大使施泰因贝尔格男

爵的女儿，他辞去军职，回到他在汉诺威的庄园班特恩；由于挥霍

无度，他困于债务而不能自拔，妻子死后，他决计到俄国军队里供

职以重振家业。叶卡特林娜二世提升他为中校，他先在鲁勉采夫部

下同土耳其人作战，后在苏沃洛夫部下镇压起义者普加乔夫。他曾

告假去汉诺威向美貌出名的冯·施维格耳特小姐求婚。回俄国后，

由于鲁勉采夫和波特金的提拔，他当了团长。１７８８年他在奥查科

夫的围攻战１００中立了功，被委任为旅长，１７９３—１７９４年波兰战争

期间，他指挥一支轻装部队，在奥什米亚纳战役和索雷战役以后被

提升为将军；他曾率领骑兵突破了波兰军队的中央，保证了维尔诺

会战的胜利１０１，而由于他在尼门河下游两岸成功地进行了几次大

胆的偷袭，叶卡特林娜二世奖给他圣弗拉基米尔勋章、荣誉武器和

２００名农奴。波兰战争时期，他表现出了优秀骑兵军官的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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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情、勇敢、敏捷，但是没有显露出军队指挥官所必需具备的更高

的天赋。波兰战争以后，他被派到在波斯作战的军队中，他以１０天

的炮击迫使里海的杰尔宾特投降１０２。圣乔治三级勋章是他从叶卡

特林娜二世那里得到的最后的奖赏。叶卡特林娜二世死后，他被召

回，遭到她的继位者的贬黜。

那时，圣彼得堡的军事总督帕连公爵正策划刺杀保罗的密谋。

帕连知道卞尼格先很果敢，所以就把这个秘密告诉了他，并且交给

他一个光荣的任务——把密谋者引进皇帝的卧室。正是卞尼格先

把躲藏在壁炉里的保罗拖了出来，当保罗拒绝退位，其他阴谋分子

开始犹豫时，卞尼格先喊道：“还说什么！”解下肩带，向保罗扑去，

在其他人的帮助下经过一场搏斗，终于将受害者掐死。为了快些结

束此事，卞尼格先又用沉重的银烟盒砸保罗的头。亚历山大一世即

位以后，卞尼格先立即获得了驻立陶宛的司令官的职位。

１８０６—１８０７年的战局初期，他指挥卡缅斯基所率的第一军团

的一个军，第二军则由布克斯格夫登指挥。在掩护华沙以抗击法军

的尝试失败后，他被迫撤退到那累夫河畔的普乌土斯克，１８０６年

１２月２６日他在这里击退了朗恩和贝尔纳多特的进攻，因为拿破

仑的主力在进攻俄国第二军团而使他在兵力上占有优势。卞尼格

先向亚历山大虚报战功，并且由于他暗中打击卡缅斯基和布克斯

格夫登，不久便被任命为将同拿破仑作战的军团总司令。１８０７年１

月底，他对驻扎在冬季营地的拿破仑军队采取了进攻性机动，并完

全偶然地避开了拿破仑给他设下的圈套，在这以后他和敌人在埃

劳进行了会战。埃劳于２月７日陷落，而２月８日，卞尼格先曾为

了遏制拿破仑的猛烈追击而进行了一次决战。俄军的坚韧不拔，莱

斯托克所指挥的普军的到达，以及法国某些军的迟迟开抵战场，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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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利成了问题。双方都自命为胜利者，但不管怎样，据拿破仑本人

说，埃劳战役是他历次战役中流血最多的一次。卞尼格先唱了Ｔｅ

Ｄｅｕｍ〔谢恩赞美诗〕，从沙皇那里得到了一枚俄国勋章、１２０００卢

布补助金和一封赞扬他为“常胜将军”的贺信。

春天，当一路法军对但泽围攻１０３时，他在海尔斯贝尔格修筑防

御工事，放过了攻击拿破仑的机会，但是在但泽失陷和各路法军会

合以后，他认为攻击的时机到了。一开始，拿破仑的先头部队（其人

数仅相当于他的部队的三分之一）就把他堵住了，不久拿破仑的机

动又迫使他退回到他的营垒。在这里，拿破仑于６月１０日共以两

个军和几个近卫营的兵力向他进孜，没有结果，但是次日迫使他放

弃营垒后撤。然而卞尼格先不等已经到达提尔西特的２８０００人的

一个军开到，就出敌不意地重新转入进攻，占领了弗里德兰德，在

那里配置了他的军队，背靠阿累河并以弗里德兰德桥为唯一的退

路。他不在拿破仑集结军队以前迅速向前推进，而让朗恩和莫尔蒂

埃拖住了五六个小时，直到拿破仑５点钟把部队部署好并命令他

们转入进攻。俄军被击退到阿累河，弗里德兰德被攻占，而弗里德

兰德桥被俄军自己破坏，虽然俄军整个右翼还在河的对岸。６月１４

日弗里德兰德会战就这样失败了，俄军损失了２万多人。据说，卞

尼格先当时是受了他波兰籍妻子的影响。在整个这次战局期间，卞

尼格先接二连三地犯错误，他的全部行为是轻举妄动和优柔寡断

的奇妙结合。

１８１２年战局期间，他大部分时间是在亚历山大皇帝的大本营

工作，他在大本营里阴谋排挤巴克莱 德 托利，企图占据他的位

置。１８１３年战局期间，他指挥俄国后备军团，在莱比锡战场作战时

被亚历山大封为伯爵。在这以后，他奉命把达武逐出汉堡，他包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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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达武，直到１８１４年４月拿破仑退位，军事行动结束为止。当时，

他没有作战就占领了汉堡。为此，他要求给他新的荣誉和奖赏，结

果都得到了。１８１４年到１８１８年卞尼格先在贝萨拉比亚指挥南方

军团，最后，他回到他在汉诺威的庄园，在那里去世，去世前他把大

部分家产都挥霍掉了，并把他的贫穷的孩子留在俄国服务。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５７年

９月１０—２２日

载于“美国新百科全书”１８５８年版

第３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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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文译自“美国新百科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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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 克 思

勃 鲁 姆

  勃鲁姆，罗伯特——德国革命的蒙难者之一；１８０７年１１月１０

日生于科伦，１８４８年１１月９日在维也纳被处死。他是贫苦的箍桶

匠帮工的儿子，箍桶匠于１８１５年去世，遗下孤苦无依的三个孩子

和寡妇。１８１６年寡妇改嫁给一个驳船上的普通装卸工。这次改嫁

并不幸福，在１８１６—１８１７年的饥荒年头，这一家穷困到了极点。

１８１９年，年幼的天主教徒罗伯特，得到了一个在教堂里打杂的位

置；后来，跟镀金匠当学徒，稍后，又跟腰带匠当学徒，并且当了德

国常见的流动帮工，但是他干不了这一行，在短时间的外出奔走以

后不得不回到科伦。在科伦他在一个制灯厂里找到了工作，并且博

得了老板的好感，老板提拔他在办公室工作；他得到了陪伴厂主到

南德意志各邦旅行的机会，１８２９—１８３０年他同厂主住在柏林。在

此期间，他以顽强的努力获得了广博的知识，但并没有表现出对某

一具体科学领域具有显著的天赋或出众的才能。１８３０年他应征服

兵役（这是每个普鲁士臣民的义务），他与他的庇护人的关系也就

中断了。六个星期后，他被开除出军队，失去了安身之地，他几乎是

在他两次离开科伦时所处的那种情况下回到了这个城市。双亲的

贫困和他本人的绝望处境，迫使他从科伦剧院的经理林格尔加特

那里接受剧院跑腿的差使。勃鲁姆虽然是个小职员，但是他同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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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关系使他对戏剧创作特别注意，而法国七月革命在整个莱茵普

鲁士所造成的活跃的政治局面，给他提供了参加某些政治团体的

机会，并使他有可能在当地的报纸上发表他的诗作。

１８３１年，当时已移居莱比锡的林格尔加特让勃鲁姆当莱比锡

剧院的出纳员和秘书；这个职位他一直担任到１８４７年。１８３１年到

１８３７年间，他在“彗星”、“晚报”１０４等这样一些供家庭阅读的莱比

锡报纸上撰稿，并且出版了“戏剧百科”、“宪法之友”、“前进”文

集以及其他书刊。他的著作带有某种小市民的庸俗色彩。其中后

期的著作甚至还充满低级趣味。他的政治活动是在１８３７年开始

的，当时他以莱比锡市民代表团代表的身分把荣誉礼品赠给萨克

森议会的两个反对派议员。１８４０年他成了席勒协会和德国文学家

联合会１０５的创始人之一，而１８４１年成了这两个组织的领导人之

一。他在政治性报纸“萨克森祖国报”１０６上撰稿，这使他成了萨克

森最有声望的新闻记者和政府专门迫害的对象。所谓的德国天主

教１０７把他看做是热烈的拥护者。他在莱比锡创建了德国天主教协

会，１８４５年成了该协会的精神上的首领。１８４５年８月１２日，武

装的市民和大学生在莱比锡的猎兵营房前面举行大会，声言要捣

毁营房，以报复前一天猎兵连所制造的流血事件１０８，这时勃鲁姆凭

借他所固有的人人喜爱的口才说服激动的群众不要放弃法律所许

可的反抗方法，并提议上告法院要求合理的赔偿。萨克森政府为

了奖赏他的努力，又对他进行了迫害，结果，在１８４８年封闭了

“祖国报”。

当１８４８年二月革命爆发时，勃鲁姆已成为萨克森自由派的中

心人物；他创立了祖国联合会１０９（该会很快就拥有４万多名会员），

并且总是表现出是一个孜孜不倦的鼓动家。他由莱比锡市派到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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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议会，在预备议会中担任副议长的职务，他防止了反对派ｅｎ

ｍａｓｓｅ〔大批〕退出，从而使这个机构保存了下来。在预备议会解

散以后，他是保留下来的一个委员会的委员，后来是法兰克福议

会议员，是这个议会里温和的反对派首领。１１０他的政治见解是要把

德国建成一个共和国，而这个共和国有各种传统的王国和公国等

作为它的基础，因为在他看来只有这些王国和公国才把他认为是

德国社会最美好的特点的那种东西原封不动地保存下来，也就是

使得德国社会的各个不同阶层能够独立发展。作为演说家，他说

话明白易懂，绘声绘色，享有很大声誉。

当维也纳起义１１１的消息传到法兰克福时，他受委托同德国议

会的其他几位议员一起把议会反对派所写的贺信带到维也纳去。

１８４８年１０月１７日，他以代表团代表的身分向维也纳市议会递交

贺信。他参加学生军的队伍并在战斗中指挥街垒。文迪施格雷茨

占领维也纳后，他镇静地坐在旅馆里谈话，突然旅馆被兵士包围，

于是他本人被逮捕。在军事法庭上，他不愿背弃自己的言行而损

害自己的尊严。他被判处绞刑，后来绞刑改为枪决，黎明时在布

里吉特瑙执行。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５７年９月２２日

载于“美国新百科全书”１８５８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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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克思

布 里 昂

  布里昂，路易·安都昂·福韦勒——拿破仑的私人秘书；１７６９

年７月９日生于桑城，１８３４年２月７日死于卡昂附近。１７７８年他

进布里恩的军事学校，在那里度过了大约六年，他是拿破仑的同

学。１７８９年到１７９２年，他在法国驻维也纳大使馆当随员，在莱比

锡研究国际法和北方各民族的语言，在华沙波尼亚托夫斯基的宫

殿呆了一个时候。他回到巴黎后，恢复了同拿破仑的亲密关系，当

时拿破仑是个穷军官，而且没有朋友；但是在１７９２年６月２０日

以后革命事态有了决定性转变１１２，布里昂被迫回到德国。１７９５年

他重返巴黎，和拿破仑再次会面，但是拿破仑对他很冷淡；而到

１７９６年底，布里昂再次拜会拿破仑以后，他被召到大本营，立即

被任命为拿破仑的私人秘书。第二次意大利战争１１３以后，布里昂获

得了国务会议委员的头衔，住在土伊勒里宫，并且成为第一执政

家里的常客。布里昂是供应军用物资的库仑商行的秘密股东，他

曾为这家商行作成了一笔供应全部骑兵装具的有利交易，１８０２年

这家商行亏空３００万而宣告破产。商行负责人躲藏起来了，而布

里昂被调往汉堡。１８０６年他奉命监督汉堡严格遵守拿破仑的大陆

体系１１４。布里昂征收了汉堡参议会２００万法郎，并向亚历山大皇帝

的亲戚梅克伦堡公爵罚了款，汉堡参议会和亚历山大皇帝便控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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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盗窃公款；拿破仑派了一个委员会去调查他的行为，并且命令

他归还皇帝金库１００万法郎。

布里昂因此失宠并破了产，在巴黎一直住到１８１４年拿破仑垮

台；拿破仑垮台后他又露面了，从法国临时政府１１５索回了他的１００

万法郎，并且被任命为邮政总局局长。路易十八曾免除他的这个

职务，但一听到拿破仑从厄尔巴岛回来的风声，就又任命他为巴

黎警察局局长；在这个职位上他呆了八天。因为拿破仑于３月１３

日在里昂签署的命令中，没有把他列为应该大赦的人，所以他跟

随路易十八到比利时，从那里被派往汉堡，而在回到巴黎以后被

委任为国务会议委员，后来又被任命为大臣。１８２８年，经济上的

困难迫使他躲藏在比利时离沙勒罗瓦不远的封丹 勒韦克的布朗

卡公爵夫人的庄园里。在这里，他在德·维耳马雷先生等人的协

助下写成了一部“回忆录”（八开本，十册）１１６，这部书于１８２９年

在巴黎出版，曾轰动一时。他死在疯人院里。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５７年９月２２日

载于“美国新百科全书”１８５８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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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恩 格 斯

会  战

  双方军队的主力，或至少是在单独的战区内独立行动的两军

集团之间的冲突，叫做会战。在使用火药以前，会战的结局是通过

真正的白刃格斗来决定的。希腊人和马其顿人排成戈矛林立的密

集方阵进行攻击，随后用剑进行短促的格斗，来决定胜负。罗马人

则将军团列成三线，这样在进攻时就可以用第二线的兵力再次攻

击和用第三线的兵力进行决定性的机动。第一线进到距敌人１０—

１５码处，即向敌人投掷一种很重的矛即投枪，接着就用剑进行格

斗。如果第一线被击退，第二线就通过第一线的间隔向敌人进攻；

如果这时还不能击破敌人的抵抗，那末第三线，即预备队，就猛攻

敌人中央或某一翼。在中世纪，主要战斗的结局是由铁甲骑士队的

攻击来决定的，这种情况一直到使用了炮兵和轻火器使步兵重占

优势时才起变化。此后，军队在火器的数量和构造上的优势就成为

会战中的主要因素，直到十八世纪欧洲各国的军队都给步兵装备

了火枪，并且火器质量大致相等时为止。正是在这时候，在一定的

平均射击精度的条件下，火器在一定时间内发射的弹数成了决定

性的因素。步兵开始排成三列宽横队，并受最严格的副练，以保证

能不断地射击和达到每分钟５发的射速。双方的宽横队不停地互

射，在发射霰弹的炮兵支援下，彼此相向地缓慢地前进。最后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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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方因遭受损失而动摇，另一方就乘机猛扑，进行白刃格斗，通常

就是这样来解决战斗的。如果一方还在会战开始前就占领了阵地，那

末另一方通常力图与敌军阵线成锐角攻击，以便从翼侧迂回，然后包围

其一翼；这样，被围的一翼以及中央的与其相连的部分就被优势兵力

所打乱而挤成一团；这时，进攻的一方便用重炮予以轰击。这是弗里

德里希大帝所喜用的战法，他在莱膝会战１１７中运用得特别成功。此

外，进攻的一方有时还用骑兵向已经动摇的敌人步兵攻击，并且在许多

场合都获得了辉煌的胜利。但是，总的说来，会战的结局仍是以步兵

横队的速射来决定的，而这种火力竟如此有效，以致当时的会战成

了近代流血最多的会战。例如，弗里德里希大帝在科林会战中全军

１８０００人，损失１２０００人，在库奈斯多夫会战中全军３万人，损失

１７０００人。１１８然而，在拿破仑各次战局中最大的一次血战，即博罗

迪诺会战①，俄军的伤亡却稍少于全部兵力的一半。

法国革命和拿破仑完全改变了会战的情况。军队分编成若干

师，每师约一万人，包括步兵、骑兵和炮兵；它不仅成横队作战，而

且还成纵队和散开队形作战。在采用这些战斗队形时，已没有必要

只选择开阔的平地作为战场，而开始侧重选择森林、村镇、庄园以

及各种起伏地作战。自从这种新的战斗队形为各国军队采用以后，

会战与十八世纪的会战比较起来就完全不同了。那时，军队虽然通

常排成三线，可是，只要一次攻击，或至多连续两三次攻击，就决定

了会战的胜负。然而，现在会战却可能持续一整天，甚至两三天，而

且在这整个期间，攻击、反击和机动反复交替，双方互有胜负。目

前，会战通常是由进攻一方的前卫开始的。前卫向前方派出散兵和

２２１ 弗 · 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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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支援队，散兵一遇到严重的抵抗（这通常发生在有利于防御

的地形上），轻炮兵便在散兵和小队骑兵的掩护下向前推进，而前

卫主力则占领阵地。然后，就照例开始炮击，其中一定数量的炮弹

用来协助侦察并迫使敌人暴露其兵力。就在这时，各师相继开到，

根据业已查明的敌情占领阵地。在便于攻击的地点向前派出散兵，

必要时还派出基干步兵和炮兵予以支援；两翼进行攻击准备，部队

被集中来攻击敌人主要阵地前的要点，而敌人也采取相应的措施。

此外，还进行一系列的机动，以威胁敌人的防御阵地或者针对敌人

可能的攻击而使他有遭到反击的危险。军队逐渐地接近敌人，攻击

地点终于确定，而突击队便从一直占领着的隐蔽阵地出动。在战斗

的这一阶段主要是基干步兵和炮兵向预定的攻击地点射击；然后，

担任攻击的部队开始出动，同时小队骑兵也间或进行攻击。于是开

始了要点的争夺战，双方反复争夺，并不断投入新的兵力。各要点

之间的空隙地这时就成了已展开的步兵横队的战场，有时也成了

刺刀冲锋的场所。不过，这很少会形成真正的白刃格斗，而在村镇、

庄园、壕沟内和其他地方真正使用刺刀却是相当经常的。在这种开

阔地上，骑兵一有机会也向前猛冲，而炮兵则继续进行射击，并前

进到新的阵地。当会战双方相持不下，互有胜负时，交战双方军队

的意图、部署，特别是兵力就愈来愈清楚了；投入会战的兵力也愈

来愈多了，因此不久就显示出，哪一方拥有更多的未动用的预备

队，以进行最后的决定性的攻击。或者是进攻的一方在这时获得了

进展，因而敢于用自己的预备队猛攻防御一方的中央或翼侧；或者

是攻击都被击退，并且不可能得到生力军的增援，在这种塌合防御

的一方就可出动自己的预备队，以猛烈的攻击击退以至粉碎敌人。

在多数场合，决定性的攻击是针对敌人正面的某一地段进行的，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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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到突破的目的。面对选定的地段集中尽可能多的炮兵；步兵成密

集的战斗队形前进，攻击一经成功，骑兵就迅速冲入这样形成的突

破口，转向左右两侧，从翼侧和后方攻击敌人的阵线，迫使他们向

两翼收缩。但是，要使这种攻击真正能够成为决定性的，就必须使

用大量兵力，并在敌人把他们最后的预备队投入战斗以后再进行，

否则将得不偿失，而且甚至可能成为会战失败的原因。在大多数场

合，当会战出现显然不利的局面时，一个统帅宁可中断会战，也不

愿动用自己最后的预备队和坐待敌人决定性的突击。在现代军队

的编制和战术条件下，这往往用较小的代价就能办到，因为在激烈

的会战以后敌人通常也大大丧失了元气。预备队和炮兵在后方占

领新的阵地；在他们的掩护下部队依次撤出战斗，进行退却。能不

能有秩序地退却，在这种场合就要看追击的速度而定。对企图退出

战斗的部队，敌人会派出骑兵拦击，因此，为支援这些部队，也应准

备骑兵。但是，如果退却一方的骑兵被击溃，而步兵在尚未摆脱敌

人以前就被敌人赶上，那末在这种情况下就会全面溃败，这时后卫

在天黑以前在新的防御阵地上的处境通常是十分困难的。

这就是在双方兵力和指挥水平大致相等的条件下现代会战的

一般情况。如果其中的一方拥有明显的优势，整个问题就简单多

了，而作战情况则是错综复杂的。但是，不论在什么情况下，现代各

文明国家军队之间的会战整个说来都具有上述的特点。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５７年９月２１日

左右

载于“美国新百科全书”１８５８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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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恩 格 斯

ＢＡＴＴＥＲＹ
１１９

  这个术语在野战炮兵中是指通常用于协同作战的一定数量的

火炮（４—１２门）以及必要数量的马匹、人员和装具。英国人和法

国人的ｂａｔｔｅｒｙ有６门炮，普鲁士人和奥地利人的ｂａｔｔｅｒｙ有８门

炮，俄国人的ｂａｔｔｅｒｙ有８门或１２门炮。ｆｉｅｌｄｂａｔｔｅｒｙ〔野炮连〕分

为ｌｉｇｈｔｂａｔｔｅｒｙ〔轻炮连〕、ｈｅａｖｙｂａｔｔｅｒｙ〔重炮连〕和ｈｏｗｉｔｚｅｒｂａｔ

ｔｅｒｙ〔榴弹炮连〕；有些国家还有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ｂａｔｔｅｒｙ〔山炮连〕。在

记述战斗阵地时，ｂａｔｔｅｒｙ一词还用来表示任何一个放列火炮的地

点。在要塞炮兵中，ｂａｔｔｅｒｙ是指配置火炮的一个要塞正面，而在

攻城炮兵中，则专指配置在一条线上向要塞射击并有胸墙掩护的

一定数量的火炮。构筑ｂａｔｔｅｒｙ正是指修筑这种胸墙和炮位。ｂａｔ

ｔｅｒｙ就其外形而言，有凸起的、半凹进的和凹进的；就其装备而言，

有ｇｕｎｓｂａｔｔｅｒｙ〔加农炮的炮台〕、ｈｏｗｉｔｚｅｒｂａｔｔｅｒｙ〔榴弹炮的炮

台〕和ｍｏｒｔａｒｂａｔｔｅｒｙ〔臼炮的炮台〕；就其掩蔽方式而言，有ｂａｔ

ｔｅｒｙｗｉｔｈｅｍｂｒａｓｕｒｅｓ〔射孔式炮台〕、ｂａｒｂｅｔｔｅｂａｔｔｅｒｙ〔炮座式炮

台〕（没有射孔）和ｃａｓｅｍａｔｅｄｂａｔｔｅｒｙ〔穹窖式炮台〕（有防弹掩

体）。就其用途而言，有ｄｉｓｍｏｕｎｔｉｎｇｂａｔｔｅｒｙ〔破坏炮队〕、ｔｉｃｏｃｈｅｔ

ｔｉｎｇｂａｔｔｅｒｙ〔跳弹炮队〕、ｍｏｒｔａｒｂａｔｔｅｒｙ〔臼炮队〕、ｂｒｅａｃｈｉｎｇｂａｔ

ｔｅｒｙ〔破城炮队〕和ｃｏｕｎｔｅｒｂａｔｔｅｒｙ〔反炮台炮队〕。破坏炮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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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击毁与它平行的要塞正面上的火炮；跳弹炮队配置在一个正面

的延长线上，用来对这个正面进行纵射，它的实心弹和爆炸弹恰

好越过胸墙，沿正面飞行，而且跳离地面不高；臼炮队用来轰击

棱堡内部和要塞内的建筑物；破城炮队用来破坏要塞围墙内岸的

石砌墙壁；反炮台炮队配置在对着侧面的斜堤顶上，用来压制从

掩护缺口前面的壕沟的侧面来的火力。ｓｔｒａｎｄｂａｔｔｅｒｙ〔岸防炮

台〕是构筑在海岸的一定地点以对付敌人军舰的工事；它或者是

永备工事或者是临时土质工事。永备工事通常用石块构筑，一般

设有穹窖，穹窖内配置几层火炮；临时土质工事通常在炮座上放

列火炮，以保证较大的射界；这两者后面通常都有掩护，以防止

登陆的步兵突然袭击。

构筑土质的ｂａｔｔｅｒｙ时，应进行主要尺寸的定线，而所用的泥

土取自未来的胸墙前面或后面的壕沟。胸墙的外斜面不用复盖，但

内斜面和侧面即射孔的内侧须用束柴、堡篮、编条、土桶、沙袋

或草土块加以复盖，这样，泥土即使在陡峭的斜面上也不致塌落。

在胸墙的外斜面和在前面的壕沟之间通常要留崖径即水平凸起部

以巩固胸墙。在ｂａｔｔｅｒｙ内射孔之间应筑踏垛，其高度要使人站在

上面可以观察胸墙外面。为了掩护ｂａｔｔｅｒｙ不受侧射火力的危害，

常常在其一侧或两侧修筑肩墙，即与ｂａｔｔｅｒｙ的胸墙成钝角的胸

墙。在ｂａｔｔｅｒｙ可能受到纵射火力的地方，必须在火炮之间修筑横

墙或肩墙，在炮座式炮台上，这种掩蔽工事的加固办法就是使横

墙高出胸墙几英尺，这一凸起部分横过胸墙，一直延伸到胸墙的

外棱线上，这就是所谓的垛墙。火炮放列在用木板、枕木或其他

木质材料做成的平台上，以保证火炮平稳。弹药一部分放在胸墙

脚的崖孔内，另一部分放在地下的、用土复盖的木质防弹工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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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掩护炮兵不受步骑枪火力的杀伤，常用坚固的木板制成的掩

障遮住射孔，火炮移动时，则将掩障向两边敞开，或者在掩障上

穿个孔，使炮口伸出去。圆木做成的掩障用来防避敌人的火力，它

的一端靠在胸墙内棱线上，另一端则斜支在地上。榴弹炮的炮台

的射孔底边从下向上倾斜，而不是从上向下倾斜；臼炮的炮台根

本没有射孔，因为大射角可以保证实心弹飞越胸墙顶。为了有效

地防避重炮火力，胸墙至少应该有１７或１８英尺厚；如果敌炮的

口径很大，而胸墙的土质又不好，则可能需要２４英尺厚。胸墙有

七八英尺高就足以防避火力危害。各炮之间应有１０—１４英尺的间

隔；如果需要横墙，胸墙就应相应地延长。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５７年９月２８日

左右

载于“美国新百科全书”１８５８年版

第２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美国新百科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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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恩 格 斯

露  营
  露营〔Ｂｉｖｏｕａｃ〕（法语，可能来源于德语ｂｅｉ和Ｗａｃｈｅ①两

词）——军队不用帐篷露天宿营，兵士把武器放在身旁和衣而睡。

古代战争时武士在帐篷中宿营，这些帐篷就好似一座游动的城市。

在中世纪，封建主和国王的军队以行军途中遇到的城堡和寺院作

为宿营地。受宗教热情驱使而参加十字军远征亚洲１２０的人民群众，

与其说是军队，不如说是一群乌合之众；除了首领们——骑士和

国王——及其随身侍从外，这一大群人就像亚洲平原上的野蛮的

游牧部落一样，完全在野地上露营。当重新采取正规战争时，又

用帐篷扎营了，而且最近两个世纪以来在欧洲已成为普遍的现象。

但在大规模的拿破仑战争时期，有人得出结论说，移动的速度比

兵士的健康更为重要，于是，除了英国军队偶尔使用外，帐篷作

为一种不必要的奢侈品从欧洲战场上消失了。所有的军队都在篝

火旁露营，如果位于敌人附近，即不用篝火；他们睡在干禾秸上，

有时也可能睡在光地上，同时由一部分兵士守卫。历史上没有一

次露营像奥斯特尔利茨会战１２１前夕的露营那样为诗画所颂扬。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５７年９月２８日左右

载于“美国新百科全书”１８５８年版

第３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美国新百科全书”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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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恩 格 斯

掩  障

  掩障（筑城用语）——不让敌人看到某处情况的一种设备，例

如，放在炮台内棱线上的、在射孔上方突出的束柴便是这种设备；

束柴使人难于在一定距离内通过射孔进行观察。有时射孔处装上

较复杂的掩障，它由两块厚木板做成，从两边沿着槽沟闭合，可

以完全遮住射孔。如果射向始终不变，则在推动火炮时不必将它

敞开，因为在掩障上可为炮口穿孔。必要时，这个孔可用活动挡

板遮住。另一种掩障用于掩护炮台的炮手，以防避曲射火力的杀

伤。它用光滑坚固的圆木做成，一端靠在胸墙内棱线上，另一端

支在地上。如果炮弹不十分大，而且不是近于垂直地落下，就不

会打穿这种掩障，而只能撞上掩障并以一定角度跳开。在修筑堑

壕时，用一种特殊的掩障来掩护工兵不受火力杀伤；它借助于滚

轮移动并随着挖壕的进展而向前挪动。如要抵御步骑枪的火力，只

需一块用硬木板做成的护板，向外的一面包上铁皮，再用粗圆木

做支柱。如要抵御火炮的火力，则需要有装满泥土的大方箱或方

框、沙袋或束柴。最普通的一种工兵掩障是个很大的堡篮，或放

满了束柴的圆篓，作业班在工兵前面滚动它们。当需要从上面掩

护对壕时，掩障按下面的方法构筑：将方木梁放在上面，铺上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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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再撒上泥土，这样，方木梁就能十分可靠地抵御实心弹和爆

炸弹。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５７年９月２８日

左右

载于“美国新百科全书”１８５８年版

第３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美国新百科全书”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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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恩格 斯

垛  墙

  垛墙〔Ｂｏｎｅｔ〕（筑城用语）——胸墙的横向凸起部分，也就是

为了不使敌人有可能从高处看见工事内部，或者为了掩护炮座式

炮台的炮手和火炮不受侧射火力的伤害而构筑的横墙和胸墙。在

炮座式炮台上，火炮的火力要越过胸墙顶，火炮必须架设在高旋

转台上，装置在旋转台上的炮架可前后移动。所以，炮兵操纵火

炮时不能完全避免敌人的射击，而侧面射击或跳弹射击对他们尤

其危险，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敌人射击的目标比在有射孔和低炮

架的炮台上的目标几乎高出一倍。为了防止这种危险，必须在火

炮之间构筑横墙或横向胸墙，并且胸墙必须筑有高出于胸墙的垛

墙，以便平台上的炮手完全得到掩护。这一上部构筑从横墙横过

胸墙。如果火炮的两侧都有垛墙，火炮的水平迥转角度就会被限

制在９０度到１２０度之间。

《Ｂｏｎｎｅｔàｐｒｅｔｒｅ》或《Ｑｕｅｕｅｄ’Ｈｉｒｏｎｄｅｌｌｅ》（燕尾堡，野战

筑城用语）——具有两个凸角并在凸角之间有一个凹角的工事。凹

角经常为９０度，两个凸角通常为６０度，这样，两个外正面长于

两个内正面，并且向后延伸。这种工事有时用来做小的桥头堡，或

在其他情况下，用来防守隘口。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５７年９月２８日左右

载于“美国新百科全书”１８５８年版

第３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美国新百科全书”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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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贝  姆１２２

  贝姆，约瑟夫——波兰将军；１７９５年生于加里西亚的泰尔诺

夫，１８５０年１２月１０日逝世。他一生极端仇恨俄国。在拿破仑的胜

利和宣言唤起复兴波兰的信心的时代，贝姆进入华沙的陆军幼年

学校，并在佩勒蒂埃将军领导的炮兵学校受军事教育。他在炮兵学

校毕业后，被任命为骑炮兵中尉，在１８１２年战局中，他在达武和麦

克唐纳部下当骑炮兵中尉；他因参加但泽保卫战１２３而获得荣誉军

团十字勋章，这个要塞失陷后，他回到了波兰。因为沙皇亚历山大

假充波兰民族的热烈的同情者，改编了波兰军队，贝姆于１８１５年

加入波兰军队当炮兵军官；但是不久因同一个上级军官决斗而被

免职。后来他又被任命为华沙炮兵学校军事学教员，并被提升为上

尉。他使康格里弗火箭在波兰军队中得到使用，并把这方面的经验

写成一本书１２４，这本书最初用法文出版，后来译成德文。他容易激

怒，不愿服从，从１８２０年到１８２５年曾几次被交付军事法庭，被判

处徒刑，释放后，重又入狱，最后被押送到波兰的一个偏僻的村庄

科茨克，在警察的严密监督下虚度岁月。在亚历山大死后，彼得堡

的起义１２５使康斯坦丁对他无暇顾及时，他才脱离了波兰军队。贝姆

离开俄属波兰后到了列姆堡，在一家大酿酒厂当经理，并且写了一

本关于酒精蒸馏法的书。

当１８３０年华沙爆发起义时，他参加了起义，几个月后他被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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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为炮兵少校；１８３１年５月他参加沃斯特罗仑卡会战，他在同占

优势的俄国炮队作战中表现出非凡的作战艺术和坚毅精神。１２６当

波兰军队对俄军的攻击最后被击退，俄军渡过那累夫河时，他勇敢

地率领他的全部炮兵向前推进，以掩护波军撤退。在这以后，贝姆

升为上校，不久又升为将军，并且被任命为波兰炮兵司令。当俄军

强攻华沙时，他作战是很勇敢的，但作为一个指挥官，却犯了错误，

没有发挥他的４０门炮的作用，使俄军占领了主要防御地点沃利

亚。华沙沦陷后，他带领残余部队退到普鲁士，他说服兵士不向普

军缴械，结果引起了当时称为菲绍会战的一次无谓的流血冲突。后

来，他离开军队，在德国组织了波兰流亡者救济委员会，以后他就

到了巴黎。

他那异乎寻常的性格——爱好劳动和喜爱精密科学同强烈的

事业心结合在一起——促使他心甘情愿地去干冒险的事，而一旦

遭受挫折就给他的敌人以可乘之机。例如，１８３３年他独自负责为

唐·彼得鲁招募波兰军团１２７，但是没有成功，当时有人指责他背

叛；当他去布尔日招募波兰人加入他的军团时，有一个对他失望的

同胞向他开枪。１８３４年到１８４８年期间，他在葡萄牙、西班牙、荷

兰、比利时和法国各地游历。

１８４８年，奥属波兰一出现革命迹象，他就赶到列姆堡，１０月

１４日又从那里去维也纳。在维也纳为加强防御工事和组织革命力

量所做的一切，都是他个人的努力的结果。他所领导的维也纳流动

自卫军１２８的出击于１０月２５日以溃逃而告终，这使他不得不提出

一系列严厉的指责；而回答他的是公开指控他叛变。这种指控尽管

是完全荒谬的，但是性质十分严重，若不是惧怕波兰军团暴动，他

就有可能被送交军事法庭。在他１０月２８日出色地保卫猎人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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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街垒以及维也纳市议会和文迪施格雷茨公爵之间开始谈判以

后，他就躲藏起来。他的悄然失踪引起了人们更大的怀疑，这种怀

疑从维也纳一直跟踪他到佩斯，在佩斯，由于他向匈牙利政府提出

不准组织特别的波兰军团的合理建议，一个名叫科洛迭茨基的波

兰人把他当做叛徒向他开枪，他负了重伤。

匈牙利政府委派贝姆指挥特兰西瓦尼亚战争，但由他自己想

办法招兵买马来进行这次战争。这次战争是他军事活动的一个最

重要时期，而且显示了他的指挥艺术的独到之处。１８４８年１２月

底，贝姆开始进行第一个战役，他统率一支约有８０００人组成、装备

很差并由各种各样的人（未经训练的马扎尔新兵、洪韦德１２９、维也

纳的流亡者和一小部分波兰人）临时拼凑起来的队伍，这支混杂的

军队在特兰西瓦尼亚行进中又不断从塞克列人１３０、萨克森人、斯拉

夫人和罗马尼亚人那里得到补充。大约经过两个月时间，贝姆结束

了这次战役，战胜了普赫纳所率的２万名奥军、恩格尔加尔特所率

的６０００名俄国辅助部队以及乌尔班所率的强盗队伍。他迫使乌尔

班逃到布柯维纳，普赫纳和恩格尔加尔特退到瓦拉几亚，于是占领

了除一座小要塞卡尔斯堡以外的整个特兰西瓦尼亚。勇敢的突然

袭击，大胆的机动，强行军，以及由于他以身作则、巧妙地选择隐蔽

地段和在紧要关头一贯能够保证炮兵的支援而赢得他的部队对他

的由衷的信任——所有这一切都表明他在第一个战役所进行的游

击战和小规模的山地战中是第一流统帅，同时他还表现出他是一

个善于迅速组织和训练军队的能手；可是，他满足于初步的一般的

组织，忽视建立由精锐部队构成的核心（这是绝对必需的），所以，他的临

时组成的军队一旦遭到严重的挫败，就必定像幽灵那样消失。

当特兰西瓦尼亚为他控制的时候，他防止了马扎尔人特派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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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算采取的毫无意义的和不讲策略的残酷手段，因而受到人们的

尊敬。敌对民族的和解政策使他的军队人数在几个月内就增加到

４—５万人，而且使他有了足够的骑兵和炮兵。如果说贝姆率领这

支人数众多的军队远征巴纳特１３１虽有过几次出色的机动但没有取

得巩固的战果，那末就应该注意到：他由于必须同无能的匈牙利将

军协同作战而被束缚住了手脚。

俄国大军侵入特兰西瓦尼亚和随之而来的马扎尔人的失败，

迫使贝姆回到他进行第一个战役的战场。他用攻入莫尔达维亚以

骚扰敌人后方的尝试失败以后，又回到特兰西瓦尼亚，７月２９日

在舍斯堡附近被利迭尔斯指挥的人数比他多两倍的俄军击溃，而

他自己由于陷入了沼泽地，偶然被几个溃散的马扎尔骠骑兵救了

出来，才没有被俘。他重整残部，于８月５日再次以强攻占领了海

尔曼施塔特，但是因为没有得到增援，不久只好放弃这个地方；在

８月７日的战斗失败以后，他又去匈牙利，在那里恰好亲眼看到决

定性的泰梅希瓦拉会战１３２的失败。他率领马扎尔残部在卢果日进

行最后抵抗失败后，他又进入特兰西瓦尼亚，继续同占很大优势的

兵力作战，直到８月１９日他才被迫到土耳其避难。

为了给自己开拓新的反俄活动领域，贝姆入了伊斯兰教，被苏

丹封为阿穆腊特帕沙，担任了土耳其军队的指挥官；但是由于欧洲

列强的反对，他被派到阿勒颇。１８５０年１１月他在那里有效地制止

了穆斯林居民的流血事件１３３，这次事件的受害者是当地的基督教

徒；大约一个月后，他因拒绝就医而死于严重的热病。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５７年

９月下半月

载于“美国新百科全书”１８５８年版第３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美国新百科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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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 克 思

贝 西 埃 尔

  贝西埃尔，让·巴蒂斯特——法兰西帝国元帅；１７６８年８月

６日生于洛特省的普勒塞克，１８１３年５月１日在吕特岑附近阵亡。

１７９１年他加入路易十六的“立宪自卫军”１３４，在驻比利牛斯山的猎

骑兵团当军士，不久获得猎兵上尉军衔。１７９６年９月４日，罗韦

雷托会战胜利后，波拿巴在战地就提升他为上校。在１７９６—１７９７

年意大利战局期间，他是总司令的吉德１３５队长；贝西埃尔在埃及当

吉德团团长，他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和这种部队有关系。１８０２年

他升为师长，１８０４年获得帝国元帅的称号。他参加过罗韦雷托会

战、里沃利会战、圣让得阿克会战、艾布基尔会战、马连峨会战

（在这次会战中他曾指挥骑兵的最后一次决定性攻击）、奥斯特尔

利茨会战、耶拿会战、埃劳会战和弗里德兰德会战１３６。１８０８年他

被任命为驻西班牙萨拉芒卡省的一个师（有１８０００人）的师长；当

他到任时，库埃斯塔将军已经占领伐利亚多利德和布尔果斯之间

的阵地，威胁了马德里和法国之间的交通线。贝西埃尔向库埃斯

塔将军攻击，在梅迪纳 德 里欧 塞科附近取得了胜利。在英军的

伐耳赫伦远征１３７失败后，拿破仑任命贝西埃尔为驻比利时的法军

司令，以接替贝尔纳多特。同年（１８０９年），贝西埃尔获得伊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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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亚公爵的封号。在埃斯林会战①中，他指挥骑兵师，打败了奥地

利的霍亨索伦将军。俄国战局时期，他是近卫骑兵司令，当１８１３

年德国战局开始时，他担任法军骑兵司令。在吕特岑会战１３８前夕，

他在进攻萨克森的里帕赫峡谷时阵亡。他阵亡的消息被认为在一

段时期内不宜向全军宣布，由此可见他在兵士中享有多么大的威

望。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５７年９月２９日

左右

载于“美国新百科全书”１８５８年版

第３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美国新百科全书”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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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博 斯 凯
１３９

  博斯凯，玛丽·约瑟夫——法国元帅，１８１０年生于下比利牛

斯省的波城。１８２９年入巴黎综合技术学校，１８３１年入麦茨军事学

校，１８３３年升为炮兵少尉，１８３４年仍任少尉，随同第十炮兵团前

往阿尔及利亚。有一次，法军的一支小部队在那里处境非常危急，

而指挥官惊惶失措，不知如何脱出战斗，这时年轻的博斯凯出面

献策，结果敌人遭到了彻底失败。１８３６年博斯凯被提升为中尉，

１８３９年为上尉，１８４２年为少校，１８４５年为中校，１８４８年为上校，

后来在共和国政府时期为准将。在１８５１年卡比利亚战役①中，他

率领他的旅攻击莫纳加尔峡谷时负伤。由于他对路易 拿破仑的态

度矜持，他一直未被提升为师长，但是，当战争爆发，开始派军

队到土耳其去的时候，他被任命为第二师师长。

在阿尔马河会战②中，他指挥法军右翼向俄军左翼进行侧面

攻击，其行动之迅速和有力，连俄国人也给予很高的评价；博斯

凯甚至使炮队通过没有道路的而且被认为是无法通过的峡谷到达

了台地。但是应该指出，在这次战斗中他的部队的人数大大超过

敌军。在巴拉克拉瓦会战时，他及时赶去解救英军右翼，使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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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骑兵的残存部队能够在他的部队的掩护下撤退，而俄军不得不

停止追击。１４０在因克尔芒会战中，他在清晨就表示愿意派５个步兵

营和２个炮兵连去支援英军。当这个建议遭到拒绝时，他把法军

３个旅作为预备队配置在英军右翼后面。上午１１时，他将其中的

两个旅调往火线，从而迫使俄军退却。如果没有他的支援，英军

将彻底失败，因为英军全部投入了战斗，没有留下任何预备队，而

俄军却还有１６个未动用的营。博斯凯作为必须对部署在陡峭的黑

河河岸的联军进行掩护的一个军的指挥官，始终非常敏捷，机警

和主动。他参加了强攻马拉霍夫冈１４１
的战斗，在这次战事以后，他

被提升为元帅，１８５６年当了参议员。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５７年

９月２２—２９日

载于“美国新百科全书”１８５８年版

第３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美国新百科全书”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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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 克 思

布 律 恩

  布律恩，吉约姆·玛丽·安——法兰西帝国元帅；１７６３年３

月１３日生于布里夫 拉 盖阿尔德，１８１５年８月２日死于阿维尼

翁。他的父亲送他到巴黎去学习法学，但他离开大学后因经济困

难不得不当了印刷工人。革命初期，他同哥提埃、茹尔尼亚克·

德·圣梅阿尔一起出版“农村和城市总汇报”１４２。不久他加入革命

政党，报名参加了国民自卫军，并且成为科尔德利俱乐部１４３的热心

的会员。他那魁梧的身材、威武的仪表和强烈的爱国心，使他成

了１７９１年马尔斯广场示威时人民的军事领袖之一，这次示威被拉

斐德的国民自卫军镇压下去１４４。当他被囚在狱中，人们开始传说保

皇派企图以卑鄙手段除掉他的时候，丹东把他营救了出来。他成

了丹东的著名的拥护者之一；由于丹东的保荐，布律恩在１７９２年

著名的九月的日子１４５里就任军事职务，１０月１２日出人意外地被

擢升为上校和副官长。他在比利时杜木里埃的手下服务；他曾被

派去对付在普伊泽将军指挥下进攻巴黎的卡耳瓦多斯省的联邦

派，而且轻而易举地打败了他们，后来，他晋升为准将并参加了

冈德斯霍特会战１４６。社会拯救委员会委派布律恩去平定吉伦特叛

乱１４７，他极其严厉地执行了这个任务。

当丹东被监禁时，人们以为布律恩会赶紧去营救他的朋友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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庇护人，但是一露出危险的苗头，他便审慎地站在一旁观望，并

在恐怖时期巧妙地保全了自己。热月九日后，他又归附当时已取

得胜利的丹东派１４８，并且随同弗莱隆去马赛和阿维尼翁。葡月１３

日（１７９５年１０月５日）他作为波拿巴的一名将领去镇压巴黎市区

的叛乱１４９。他帮助督政府粉碎格列涅尔兵营的密谋（１７９６年９月

９日）１５０以后，加入了意大利军团的马森纳师，并且在整个战争期

间表现得非常英勇。波拿巴为了笼络科尔德利派首领们，把他在

里沃利会战中的一部分功绩归之于布律恩的努力，在战地就提升

他为师长，而当意大利军团第二师师长的职位因奥热罗去巴黎而

空缺的时候，波拿巴便促使督政府委派布律恩担任这个职务。

康波福米奥和约１５１签订以后，督政府交给他的使命是首先麻

痹瑞士人，使他们感到可以高枕无忧，然后分裂他们的委员会，最

后，集结军队进攻伯尔尼州和夺取它的公共金库；当时布律恩忘

记了把掠夺来的财物登记造册。此外，他采取了与其说是军事手

段，不如说是外交手段，迫使法国的假同盟者撒丁国王卡尔·艾

曼努尔把都灵的城砦交给他（１７９８年７月３日）。持续了大约两个

月的巴达维亚战役１５２在布律恩的军事生涯中是重大的事件。在这

次战役中，他击败了约克公爵所指挥的英俄联军，约克公爵向他

投降并保证遣返反雅各宾战争开始以来被英军俘掳的全部法军战

俘。雾月十八日ｃｏｕｐｄ’éｔａｔ〔政变〕以后，波拿巴委任布律恩为

新成立的国务会议委员，随后又派他去镇压布列塔尼的保皇党人。

１８００年被派到意大利军团的布律恩占领了三个敌人营垒，在

沃尔塔河地区构筑工事，把敌人赶过了河，并且采取了立即强渡

该河的措施。根据他的命令，军团必须在两个地点疲河：杜邦将

军指挥的右翼在沃尔塔河畔的磨坊和波察洛村之间渡河；布律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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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指挥的左翼在蒙博戎附近渡河。当后面这部分部队渡河遇到

困难时，布律恩下令推迟２４小时进行，虽然在另一地点开始渡河

的右翼已经同兵力强大得多的奥军接火。全靠杜邦将军的努力，右

翼才没有被歼灭或做俘虏，否则对整个战争的成败就有很大的影

响。布律恩因这次错误被召回巴黎。

从１８０２年到１８０４年，布律恩在君士坦丁堡任大使时没有起

多大的作用，因为在那里他的外交才能不像在瑞士和皮蒙特有刺

刀作后盾。１８０４年１２月他返回巴黎以后，拿破仑提升他为元帅，

对他比对勒库尔布那样的将军们更为重用。他当了一段时期的布

伦兵营１５３司令官之后，于１８０７年被派到汉堡担任汉撒各城市的总

督兼大军的后备军司令。他在担任这个职务期间，曾大力帮助布

里昂窃取国家资财。为了解决在施拉赫坦与瑞典签订的停战协定

中的某些争执点，布律恩曾与古斯达夫国王进行了长时间的私人

会谈，古斯达夫实际上建议他出卖自己的皇上。他拒绝这个建议

所采取的方式引起了拿破仑的怀疑；布律恩在草拟关于吕根岛移

交法军的协定时只把法军和瑞典军称做缔约双方，而根本不提

“皇帝陛下和国王陛下”，于是拿破仑大发雷霆。布律恩立即被贝

尔蒂埃去信召回。贝尔蒂埃根据拿破仑的特别指示在信中指出：

“自法拉蒙德时代以来，还不曾有过这样荒唐的事情。”

布律恩回到法国以后，就钻到个人生活里去了。１８１４年布律

恩向参议院的法令１５４宣了誓，并且从路易十八那里获得圣路易十

字勋章。百日１５５时期，他又成了波拿巴分子，并被任命为驻瓦拉河

地区的监视军司令官。他在那里像他当年当雅各宾派那样无情地、

坚决地打击保皇党人。滑铁卢会战以后，他宣布自己是国王的拥

护者。他从土伦去巴黎的途中，于８月２日到达阿维尼翁，当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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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城市已被保皇派恶棍们控制，他们进行了１５天烧杀。布律恩

被人认出后遭到枪杀。一群人拖着他的尸体沿街走，并把它抛入

了罗尼河。拿破仑在圣海伦岛时曾说：“布律恩、马森纳、奥热罗

以及其他许多人都是大无畏的破坏者。”而关于布律恩的军事才

能，他指出：“他有一定的功绩，但是总的说来，与其说他是令人

生畏的军人，不如说他是ｇéｎéｒａｌｄｅｔｒｉｂｕｎｅ〔看台上的将军〕。”

１８４１年，在他的故乡为他树立了一座纪念碑。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５７年９月２３—

２９日

载于“美国新百科全书”１８５８年版

第４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美国新百科全书”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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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恩 格 斯

爆 炸 弹

  爆炸弹，或爆炸的炮弹——重炮和臼炮使用的一种内装火药

的空心铁弹；它以大射角发射，具有降落的力量和爆炸的力量。爆

炸弹是所使用的炮弹中最大的一种，因为臼炮比其他任何一种火

炮短，可以有相当大的直径即口径。目前爆炸弹的直径通常为１０、

１１和１３英寸；１８３２年，法军围攻安特卫普１５６时使用了比利时铸造

的臼炮和口径为２４英寸的爆炸弹。爆炸弹内的火药由炮弹信管引

起爆炸，炮弹信管是装满缓燃药的空心圆管，在臼炮发射时着火。

这种信管的作用是使爆炸弹在到达目标时尽快爆炸，有时使爆炸

弹着地直前爆炸。除了火药外，爆炸弹中有时放入几份瓦朗西恩

剂１５７，以点燃可燃物，但是有人认为，瓦朗西恩剂没有用处，因为

它在爆炸弹爆炸时成了很多微粒，而且没有它也丝毫不影响爆炸

的炮弹的燃烧作用。发射爆炸弹的射角为１５度到４５度，而一般

为３０度到４５度，用减装药的较大的爆炸弹在射角为４５度时有较

远的射程，而用增装药的较小的爆炸弹在射角为３０度或３０度左

右时也有较远的射程。在一切情况下装药量都是比较少的：臼炮

在发射２００磅重的１３英寸的爆炸弹时，如果射角为４５度，火药

装药为３１２磅，其射程可达１０００码，而如果装药为２０磅（即相

当于爆炸弹重量的十分之一），其射程可达４２００码。这种从高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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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下的爆炸弹，如果遇到易于破坏的目标，则其破坏力是很大的。

它能穿透任何层的楼房和坚固的拱楼板；１３英寸的爆炸炮弹虽然

只装大约７磅火药，但是它的爆炸效果犹如地雷，如不遇障碍，其

碎片可飞出８００和１０００码。但是，爆炸弹如果落到松软的土地

上，则可陷入８到１２英尺深，或者熄灭，或者爆炸，但已不能为

害。同时，爆炸弹常常被用做小地雷或应用地雷——在敌人必经

之地把它埋入大约一英尺深的土里；用缓燃火绳或导火索使之爆

炸。这就是最初使用爆炸弹的方法。据中国编年史家记载，中国

人早在公元前几百年就已使用一种装满爆炸药和金属碎片的金属

球，这种金属球借助于缓燃火绳爆炸。中国人在防守隘路时使用

它，当敌人逼近时把它埋在那里。１２３２年在开封府保卫战中，中

国人在遭到猛攻时常常从胸墙上把爆炸性火器向强攻要塞的蒙古

人滚下去。古札拉特沙赫马茂德在１４８４年围攻查姆帕尼尔时曾向

城内扔爆炸弹。在欧洲，占领西班牙的阿拉伯人和步其后尘的西

班牙人没有仿效先前不甚可信的例子，从十四世纪初起就用火炮

发射爆炸弹和燃烧弹，但是空心弹由于价格昂贵和不易制造而长

期没有得到广泛采用。只是从十七世纪中叶起，它才成为攻城炮

的重要组成部分。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５７年１０月５日

左右

载于“美国新百科全书”１８５８年版

第３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美国新百科全书”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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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恩 格 斯

炮  手

  炮手—最初是臼炮连里操纵臼炮的兵士；但是目前在某些国

家的军队中，这个用语是指稍低于中士的炮兵军士。炮手的主要

职责通常是瞄准。奥地利曾经建立炮手团作为训练炮兵军士的学

校，这个机构对制定火炮的有效而科学的操纵方法有很大的促进

作用。奥军的这一兵种以这种方法而闻名。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５７年１０月５日

左右

载于“美国新百科全书”１８５８年版

第３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美国新百科全书”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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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恩 格 斯

炮  击

  炮击——为了引起火灾而向城市或要塞发射爆炸弹。炮击有

非正规的和正规的两种。非正规的炮击是军舰、野炮连和较少量

的攻城炮队向某地点发射爆炸弹，以便恫吓居民和守军，使之早

日投降，或者为了别的什么目的。正规炮击是攻击要塞的方法之

一。１８１５年，在滑铁卢会战以后，普军围攻法国北部的要塞时首

次采用正规炮击来攻击要塞。由于法军和波拿巴的拥护者当时士

气非常低落，而其余的所有居民又都渴望和平，普军便决定抛弃

按部就班的旧的围攻形式，而以短时间的猛烈炮击代替它，这样

就可以引起火灾和火药库爆炸，使要塞的全体居民夜不成眠，从

而造成居民对司令部的道义上的压力，或者造成大规模的实际破

坏和守军极度疲劳，促使要塞早日投降。虽然用平射对防御工事

进行正规攻击的方法还继续被采用，但是它与重榴弹炮用爆炸弹

进行曲射相比，已成为次要的方法了。在某些情况下只要非正规

的炮击就够了，在另外的情况下则必须采取正规炮击，而这两者

都肯定能达到目的，所以目前人们认为围攻理论中的一个原则是：

用曲射火力消灭敌人的兵员和物资，借此使留在要塞里成为危险

的事，正像用平射和跳弹射击毁坏外围工事一样重要（如果不是

更重要的话）。对人口众多的中等要塞进行炮击效果最大，因为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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击造成的道义上的影响是迫使司令部投降的手段之一。对大要塞

进行炮击需要大量的弹药。对塞瓦斯托波尔的围攻１５８便是一个最

好的例子，当时消耗了空前多的炮弹。就是这次战争还为我们提

供了一个非正规炮击的最鲜明的例子：英法臼炮艇攻击斯维阿波

尔格要塞１５９时，曾发射了５０００多枚爆炸弹和同样多的实心弹。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５７年１０月５日

左右

载于“美国新百科全书”１８５８年版

第３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美国新百科全书”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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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恩 格 斯

两 桅 小 炮 艇

  两桅小炮艇——这个术语现在通常是指较老式的臼炮艇（ｇａ

ｌｉｏｔｅｓàｂｏｍｂｅｓ）。这种臼炮艇建造得十分牢固，能够经受住臼炮

后坐所产生的震动，艇身长６０—７０英尺，载重１００—１５０吨，吃

水８—９英尺，通常有两个桅杆。艇上装有两门臼炮和若干门火炮。

当然，这种舰艇的航海性能是很差的。它们由一般辅助舰（通常

是两桅横帆船）随伴；在战斗开始前，炮手和大部分弹药都在辅

助舰上。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５７年１０月５日

左右

载于“美国新百科全书”１８５８年版

第３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美国新百科全书”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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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恩 格 斯

炮  艇

  炮艇，即臼炮艇——这个术语是指一种较现代化的、用臼炮

装备的军舰。俄国战争①以前，不列颠舰队的这种军舰吃水８—９

英尺，舰上除２门１０英寸臼炮外，还装置４门六十八磅炮和６门

十八磅卡伦炮。对俄战争使得舰队必须在浅水处和弯曲的水道行

驶，而军舰的任何正面进攻所无法攻克的强大的俄军岸防要塞又

要求使用臼炮艇，于是就不能不发明一种新式炮艇。这种新式军

舰长约６０英尺，很宽，舰首呈圆形，舰底像荷兰平底船一样，是

平的，吃水６—７英尺，以蒸汽发动。它装备２门１０英寸或１３英

寸臼炮和几门野炮或卡伦炮，以便用霰弹击退前来进行接舷战的

队伍；舰上没有重炮。它从４０００码的距离上射击斯维阿波尔格要

塞，取得了很大的效果。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５７年１０月５日

左右

载于“美国新百科全书”１８５８年版

第３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美国新百科全书”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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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恩 格 斯

防 弹 工 事

  防弹工事——十分坚固足以抵御命中的爆炸弹的冲击的某种

结构的顶盖。在现有直径极大的爆炸弹的情况下，要使大多数防弹

建筑完全不受曲射火力的危害几乎是不可能的，显然也是不适宜

的。拱心石所在处厚度为３１２英尺的圆拱顶能经得住大多数的爆

炸弹，甚至一枚１３英寸炮弹也穿不透它，但是第二枚多半可以穿

透。因此，只有火药库、实验室等才有绝对防弹的工事，在这些地方

一枚爆炸弹即可造成大爆炸。上面复有３—４英尺厚的泥土的坚固

拱顶最为安全。一般穹窖的拱顶不必这样坚固，因为爆炸弹两次命

中同一点的可能性是很小的。临时性防弹工事是用一根根并放在

一起的坚固木梁做顶盖，放上束柴，铺满垃圾，最后再铺上一层泥

土。由于采用穹窖式炮台和穹窖式堡垒，以及穹窖式防御营房（通

常沿着垒墙的内斜面和离垒墙不远的地方构筑），要塞里的防弹工

事就大大增多；在目前对要塞采用正规围攻与昼夜不停的猛烈炮

击相结合的方法的条件下，守军如果没有可靠的掩体供换下来的

部队休息和恢复体力，要经受住这种围攻的确是不能想像的。因

此，在修建现代化要塞时，这种工事必定会愈来愈多。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５７年１０月５日左右

载于“美国断百科全书”１８５８年版

第３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美国新百科全书”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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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恩 格 斯

军 用 桥
１６０

  军队渡过大河和狭窄海峡用的临时桥的架设技术，古代的人

们早已掌握了，他们这种建筑的规模之大有时是令人惊讶的。大

流士曾经渡过博斯普鲁斯海峡和多瑙河，薛西斯曾经用舟桥渡过

赫勒斯滂海峡；希罗多德的著作１６１里有这种桥的记载。薛西斯的军

队曾架设两座横跨达达尼尔海峡的桥。第一座桥是用３６０只船筑

成的，这些船被船首锚和船尾锚固定，舷接舷地并列在一起，龙

骨顺着水流；它们靠牢固的缆连接起来，上面铺上木板，两侧用

横木连接，并盖上一层土。第二座桥是用３１４只船筑成的，建造

的方法同上。据阿利安的记载，亚历山大军队有轻便船只组成的

常备舟桥纵列。１６２罗马人有一种用兽皮包裹的荆条船，用来支撑桥

的木板面；帝国崩溃以前，这种船一直是军队辎重的一部分。不

过，如果需要渡过湍急的河流的话，罗马人也会建造更为牢固的

军用桥；凯撒渡莱茵河１６３时用的著名的木桩桥就是这一点的证明。

我们没有找到关于中世纪军队有专用的渡水桥梁器材的资

料，但是，在三十年战争时期，作战军队曾携带在德国的大河上

架桥的器材。当时所用的船很重，多半用柞木制成。桥板面由竖

在这种船的船底的叉形架支撑住。荷兰人首先使用比较轻型的平

底船，船舷近于垂直，船头和船尾是尖的，两端以一定的角度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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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水面。这种船用包着白铁皮的木骨架制成，称为浮桥船。根据

福拉尔的说法１６４，法国人也认为自己是浮桥船的发明者，不过壳板

是铜的，同时他指出，法国人在１６７２年前后就有了完备的舟桥纵

列。到十八世纪初，欧洲各国的军队都有了浮桥船，它们通常是

由白铁皮或铜皮，皮革或浸油帆布包裹的木骨架。俄国人使用的

是浸油帆布。船不大，为了使桥在一定程度内保持在水面上，必

须使船互相靠近，使它们的间隔不超过４—５英尺；这就严重地阻

碍水的流通，使桥的安全受到威胁，并且使敌人有可能放可浮物

来破坏桥。

目前欧洲大陆上的各国军队所使用的浮桥船较大，但基本上

和一百年前使用的相似。从１８２９年起，法国人使用平底船，这种

船的船舷近于垂直，船头很尖，而船尾尖度稍差；船的两端高于

船缘，像舢板船那样翘起。船的大小如下：长３１英尺，上宽５英

尺７英寸，底宽４英尺４英寸。骨架是柞木的，上面包有一层云

杉板。每只浮桥船重１６５８磅，浮力（船吃水到船缘上端时的负荷

力）为１８６７５磅。架桥时，船缘与船缘的间隔为１４英尺。桥面宽

１１英尺。军队的先头部队在渡不大的河流时使用较小的浮桥船。

奥地利浮桥船与较大的法国浮桥船相似，但是为了便于搬运，这

种船被从中间横断为两部分，这两部分在水上连成一体。两只船

舷接舷地并列，用短方木连接，并且用纵梁支撑桥板面的横梁，构

成浮托桥墩。这种浮桥船是比拉戈发明的，１８２５年首次被采用。俄

国人的浮桥船是木骨架的，这种骨架的中间横梁或支柱可以拆卸；

骨架上绷着浸油帆布或上胶的帆布。每只浮桥船长２１英尺９英

寸，宽４英尺１１英寸，高２英尺４英寸，重７１８磅。桥面宽１０英

尺。两船的间隔为８英尺。俄国人还有一种浮桥船，它也是木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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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但是用皮革包裹。有人肯定地说，普鲁士人最先用横隔板把

浮桥船隔成若干部分，使船不致因一处漏水而沉没。普鲁士人的

浮桥船是木制的平底船。架桥时，他们根据情况在浮桥船之间留

下８—１６英尺宽的跨度或间隔。荷兰人（从１８３２年起）和皮蒙特

人的舟桥纵列与奥地利军队的相似。比利时的浮桥船船头是尖的，

但船尾并不尖。大陆各国军队的舟桥纵列都配备有载锚的小船。

英美军队的舟桥纵列完全不用船，而是用轻质材料制成的密

封的空心圆筒支撑桥梁。１８３６年英国采用两端为圆锥形的、半球

形的或抛物线形的浮筒代替其他各种类型的浮桥船，这种浮筒是

布朗沙德上校于１８２８年设计的。英国的大浮筒长２４１２英尺，直

径为２英尺８英寸。它是这样制成的：在一连串以空心的白铁管

作轮幅的白铁轮子上包白铁皮；一个较大的直径为１３４英寸的白

铁管作为它们共同的轴，通过整个浮筒。

美国曾试验用橡皮浮筒。１８３６年累恩上尉（后为上校）用这

种浮筒在亚拉巴马的一条深而湍急的河流上架起了桥，１８３９年阿

姆斯特朗先生设计了一种与此相似的浮筒，每个充气的浮筒长１８

英尺，直径为１８英寸，重３９磅；三个浮筒构成一个桥节。１８４６

年美国军队在与墨西哥作战１６５中使用了充气的橡皮浮筒。这种浮

筒由于轻，折叠后所占的地方不大，所以极便于搬运，但是经过

砂砾等等的磨擦便会损坏和不能使用。它还具有各种浮筒都有的

缺陷。这些缺陷是：浮筒沉到水中一半时，在增加等量载重的情

况下，它们吃水深度愈来愈大，而人们需要的却相反；其次，浮

筒两端容易阻留各种可浮物；最后，为了使它们在水中移动，必

须预先用桥板把它们一对对地连结起来，构成筏，而浮桥船却能

像普通船一样单独在水上移动，而且可以用桨迅速地载运部队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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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下面的材料就足以比较出浮筒和浮桥船的浮力：法国浮桥船

可支撑大约２０英尺长的桥，浮力（桥梁上部结构除外）为１５０多

英担①；英国的两浮筒筏大致也可支撑同样长度的桥，但浮力（上

部结构除外）只不过７７英担，而可载量则只有其浮力的一半。

除了浮桥船外，舟桥纵列还包括桨、篙、锚、缆以及浮桥船

在水上移动和在一处固定所必需的其他用具，也包括铺桥面用的

木梁和壳板（木板）。浮桥船通常是首先在现场一个个地摆好，然

后用木梁和木板连结起来；而浮筒则是一对对地连接在一起，构

成筏，然后在离桥的一端的适当距离上下碇，并且用木梁和木板

与桥的一端连结起来。如果情况允许，可在预定的筑桥地点的上

方的隐蔽地带，将三、四个或五个浮筒用桥板连结成一整个桥节，

然后将桥节一个个地浮运到预定的筑桥地点。在某些场合，加上

有经验丰富的架桥兵，整个桥就可以在河的一岸筑好，渡河时借

水流的力量推送过去。在瓦格拉姆会战前夕，拿破仑军队渡多瑙

河时用的桥就是这样架设的。整个这次战局从在敌人的视野内用

军用桥横渡大河这一点来看，是极有教益的。

但是舟桥纵列并不总是现成的，所以军事工程师必须在必要

时没有舟桥纵列也能够在河上架桥。为此有各种筑桥材料和筑桥

方法。一般在通航的河道上航行的大船，都可用来做舟桥。如果

找不到船，而河的深度或河底的形状要求建造浮托桥墩，则可利

用木筏、浮桶以及其他可浮物架桥。如果河小，河底坚固而又相

当平坦，则可建造固定的木桩桥墩或支架桥墩。木桩桥墩可以保

证建造最牢固可靠的桥，但需要花很多时间和劳力；而建筑支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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桥墩迅速而又容易。有时，可把装满束柴等物的大车沉入河的较

深处作为铺桥的桥墩。跨越水淹地和沼泽地等的桥可用堡篮建造。

如果只是步兵要通过狭窄的河流或山谷，则可以采用各种吊桥；吊

桥一般用牢固的粗绳索悬吊。

目前，在敌人的有效火力控制下是很少建造军用桥的，虽然

必须时刻预见到击退敌人的可能性。所以，桥通常在河流的凹进

地段修筑，这样左右两边的火炮就可以射击到对岸的桥头附近，借

以掩护架桥。此外，凹进地段的河岸一般高于对岸，所以在大多

数情况下，它兼有交叉火力的优点和制高位置的优点。步兵可乘

船或浮桥船划到对岸，并在桥头占领阵地。有时建造门桥以渡运

少量的骑兵和一些轻火炮。把河分成几条支流的岛屿或任何小河

汇流点以下的地方，也有许多优点。在后一种情况下或有时在前

一种情况下，都可以在河流的隐蔽地带把各个桥节造好，顺流浮

运。进攻的一方通常可以在很长一段河流上选择许多合适的地点，

他们容易以佯攻迷惑敌人，然后在某个遥远的地点真正渡河；而

对防御者来说，在很长一段河流上分散自己的兵力是非常危险的，

所以，目前多半是在离河较远的地方集中兵力，一当查明真正的

渡河地点并且早在敌军全部渡河之前，将全部兵力投向真正的渡

河地点。法国革命以来在任何一次战争中在欧洲的任何一条大河

上筑桥都没有遇到严重抵抗，其原因就在这里。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５７年１０月１４日

左右

载于“美国新百科全书”１８５８年版

第３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美国新百科全书”

第一次用俄文发表于１９４０年

“军事历史杂志”第１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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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 克 思

贝 尔 纳 多 特
１６６

  贝尔纳多特，让·巴蒂斯特·茹尔——法兰西帝国元帅，蓬

特科尔沃的公爵，瑞典和挪威的国王，称为查理十四·约翰；１７６４

年１月２６日生于下比利牛斯省的波城，１８４４年３月８日死于斯

德哥尔摩的王宫。他是律师的儿子，受过这个职业的必要训练，但

是由于他喜爱军事，他于１７８０年秘密参加皇家海军陆战队，到法

国革命爆发的时候，他已在那里获得士官的军衡。从这时起，他

提升很快。１７９２年他在居斯丁的军团里已当了上校，１７９３年指挥

半旅，同年由于克累贝的保举，升为准将，并担任松布尔—麦士

军团的师长，他在克累贝和茹尔丹的指挥下，促进了１７９４年６月

２６日弗略留斯会战的胜利、在幽里希的胜利和马斯特里赫特的投

降１６７。他还在１７９５—１７９６年反对奥地利的克累尔费将军、克赖将

军和卡尔大公的战争中立了大功。１７９７年初，他奉督政府的命令，

率领２万人增援意大利军团；在意大利他第一次同波拿巴会面，而

这次会面决定了他们后来的关系。波拿巴虽然心胸开阔，但他对

莱茵军团及其将领却抱有狭隘的嫉妒和猜疑态度。他马上了解到，

贝尔纳多特有很大的个人野心。而贝尔纳多特又是个地道的加斯

科尼人，他不能正确衡量像波拿巴那样的天才和像他自己这样的

只有一般才能的人之间的距离。由此产生了他们互相之间的不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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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入侵伊斯的利亚
１６８
期间，贝尔纳多特在指挥先头部队渡过塔腊

门托河以及在１７９７年３月１９日攻占格腊迪斯卡要塞时立下了战

功。

在所谓果月十八日革命１６９以后，波拿巴命令他的将领们向所

属各师收集支持这次ｃｏｕｐｄ’éｔａｔ〔政变〕的贺信；但是贝尔纳多

特一开始就反对这样做，接着又示威式地表示自己绝对不愿执行

这一命令，最后给督政府送了贺信，但其内容同所要求的完全相

反，而且没有通过波拿巴就送发了。波拿巴在去巴黎向督政府递

交康波福米奥条约的途中，曾到乌迪讷大本营中去拜访贝尔纳多

特，对他大加吹捧，但第二天却从米兰下令，把莱茵军团中他的

一师兵力缩减一半，而命令另一半人调回法国。在分歧和新的纠

纷经过长期的劝解和调停之后，贝尔纳多特终于被说服接受了驻

维也纳大使的职务。在这里，他按照达来朗的指示行事，采取了

和解的立场，但巴黎报纸在波拿巴及其一伙人的教唆下宣称这种

立场充满保皇主义倾向，为了证明这一指责，还广泛地散布了流

言，说贝尔纳多特取下了挂在他邸宅门口的三色旗和下属帽子上

的共和国帽徽。贝尔纳多特因此遭到督政府的遣责以后，于１７９８

年４月１３日，即在维也纳反雅各宾示威游行周年纪念那一天，升

起了写有“自由、平等、博爱”的三色旗，结果他的邸宅遭到维

也纳人群的袭击，旗子被烧毁了，而他的生命也受到了威胁。由

于奥地利政府拒绝了他提出的要求，贝尔纳多特偕同使馆全体人

员离开维也纳去拉施塔特；然而督政府却遵照亲自插手搞这一丑

事的波拿巴的意见，压下这件事，从而使自己的代表得不到支持。

１７９８年８月，贝尔纳多特同马赛商人的女儿，即约瑟夫·波

拿巴的姨子德吉烈·克拉里小姐结婚，从此他同波拿巴家族有了

８５１ 卡 · 马 克 思



亲戚关系；但这看来只加深了他对拿破仑的敌意。１７９９年，他担

任上莱茵监视军司令官的职务，但他不能胜任所担负的职责，这

样一来就预先证明了拿破仑的意见是正确的，拿破仑在圣海伦岛

说过，贝尔纳多特只能当部下，而不适合担任总司令。在督政府

牧月三十日ｅｍｅｕｔｅ〔政变〕
１７０
以后，他主管陆军部，他的本事主要

不表现在作战计划上，而表现在勾结雅各宾派的阴谋活动上，他

依靠雅各宾派重新抬头的势力，企图在军队中给自己收罗追随者。

结果在１７９９年９月１３日那天早晨，他在“通报”读到自己退职

的消息，而他根本没有呈请辞职这回事。这是督政府中与波拿巴

有关系的成员西哀士和罗日·杜科同他开的玩笑。

贝尔纳多特在担任西方军团司令时，镇压了万第暴动的最后

几个策源地。在宣布帝国以后，帝国授与他元帅称号，并委任他

指挥汉诺威军团。他在担任这个职务期间，以及后来担任北德意

志军团司令时期，竭力在北部的人民中树立个人声望，标榜自己

是独立的、温和的和擅长行政管理的人。他率领驻汉诺威的一个

军，即大军的第一军，参加了１８０５年对奥地利人和对俄国人的战

争。他被拿破仑派到伊赫劳去监视斐迪南大公在波希米亚的移动；

后来被调回布隆，在奥斯特尔利茨会战期间，他的军部署在苏尔

特和朗恩之间的中央，协助粉碎了同盟国军右翼从翼侧迂回法军

的企图。１８０６年６月５日，他获得蓬特科尔沃公爵的封号。在

１８０６—１８０７年对普鲁士战争期间，他指挥第一ｃｏｒｐｓｄ’ａｒｍéｅ

〔军〕。他得到拿破仑的命令，要他从瑙堡开往多恩堡，而当时也

在瑙堡附近的达武，则应向阿波耳达前进；在达武接到的命令中

附有这样的话：如果贝尔纳多特已经同他会合，那末他们可以一

同开往阿波耳达。达武侦察到普军移动的方向，确信在去多恩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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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途中决不可能遇到敌军，因而建议贝尔纳多特共同向阿波耳达

进军，甚至表示愿意服从他的指挥。但是贝尔纳多特固执地坚持

从字面上解释拿破仑的命令，仍向多恩堡前进，整天也没有遇到

一个敌人，然而达武却不得不在奥埃尔施太特会战１７１中单独承受

敌人的主攻，这次会战由于贝尔纳多特没有参加，最后没有能够

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全亏从奥埃尔施太特附近和从耶拿附近来的

两股溃军的冲突，以及拿破仑在战略上的计谋，才防止了贝尔纳

多特明知故犯的严重错误所造成的后果。拿破仑本来已经签署了

把贝尔纳多特提交军事法庭的命令，但是作了进一步考虑以后又

撤销了这项命令。耶拿会战以后，贝尔纳多特会同苏尔特和缪拉

特于１０月１７日在哈雷击溃了普军，把普鲁士的布吕歇尔将军追

逐到卢卑克，促使他于１８０６年１１月７日在拉特考投降。１８０７年

１月２５日在离托恩不远的莫龙根平原他还击溃了俄军。

在提尔西特和约以后，根据拿破仑同丹麦签订的同盟条约的

条款规定，法国军队应当占据丹麦的岛屿，以便从那里进攻瑞

典。１７２因此，１８０８年３月２３日，也就是俄国入侵芬兰的同一天，贝

尔纳多特奉命向西兰岛推进，以便会同丹麦军队攻入瑞典，推翻

国王①，并把这个国家瓜分给丹麦和俄国——这对于被指定在不

久的将来统治斯德哥尔摩的人来说是个奇怪的使命。他率领３２

０００人的法国、荷兰和西班牙军队渡过贝耳特，抵达西兰岛；但是

１万名西班牙军队在罗曼纳将军指挥下依靠英国舰队的帮助脱离

了贝尔纳多特的军队。贝尔纳多特在他留驻西兰岛期间毫无作为，

也毫无收获。此后他被调到德国，参加法国和奥地利之间的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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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他奉命指挥主要由萨克森人组成的第九军。

１８０９年７月５日和６日的瓦格拉姆会战又引起他同拿破仑

之间的不和。会战的第一天，欧仁·博阿尔奈退出紧靠瓦格拉姆

的隘口，插入敌军后备军的中央，但没有得到贝尔纳多特应有的

支援，因为贝尔纳多特的部队参加战斗太晚而且太不主动。遭到

正面和翼侧攻击的欧仁被有力地击退到拿破仑的近卫军那里；因

此法军进攻的第一次猛攻由于贝尔纳多特行动缓慢而遭到挫折，

当时贝尔纳多特占据了阿德勒克拉村，该村在法军阵地的中央，但

在法军的正面稍前一些。第二天早晨６点钟，奥军集中兵力发动

进攻，贝尔纳多特没有设防固守这个村庄，把它控制在自己的正

面上，他却在阿德勒克拉前面展开了自己的部队。他认为奥军的

迫近使他所选定的阵地非常危险，所以放弃阿德勒克拉，退到它

后面的台地，于是阿德勒克拉立即被贝尔加尔德的奥军占领。这

样一来，法军中央处于危急状态，它的司令官马森纳派出一个师

到前面去，以便重新占领阿德勒克拉，但是这个师又被达斯普雷

的掷弹兵从该地打出来。正在这个时候，拿破仑亲自来了，他负

责总指挥，制定了新的会战计划，破坏了奥军的机动。可见，贝

尔纳多特又像在奥埃尔施太特那样，使会战的胜利又一次受到威

胁。而他则不满意拿破仑违反一切作战规则，命令杜帕将军（杜

帕将军的法国师是属贝尔纳多特军指挥的）采取行动，而不考虑

他的命令。当拿破仑发现贝尔纳多特对萨克森人发布的命令在内

容上同皇帝的通告不一致之后，就接受了他提出的辞呈。

贝尔纳多特回到巴黎后，开始同富歇搞阴谋活动，不久，伐

耳赫伦岛的远征１７３（１８０９年７月３０日）迫使法国内阁在皇帝不在

的时候委派他去防守安特卫普。英军的大错误使他所采取的任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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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都成为多余的了；但是他利用这个机会，在告自己的官兵书

里，字里行间指责拿破仑忽视采取应有措施来防守比利时沿岸地

区。他被免职了；回到巴黎以后接到命令，要他离开首都，回到

自己的蓬特科尔沃领地去，他拒绝服从这个命令，因而被召到维

也纳。他同拿破仑在雪恩布龙１７４经过几次激烈和尖锐的谈话以后，

接受了罗马区总督的职务——这是一种光荣的流放。

他当选为瑞典王储的原因，甚至在他死后很长时期都没有完

全弄清楚。查理十三在收查理 奥古斯特（奥古斯滕堡公爵）为义

子并承认他为瑞典王位继承人以后，派了弗雷德伯爵去巴黎，为

公爵向律西安·波拿巴的女儿夏绿蒂郡主求婚。１８１０年５月１８

日，奥古斯滕堡公爵突然死亡，俄国坚决主张查理十三收奥登堡

公爵为义子；而拿破仑则支持丹麦国王弗雷德里克六世的要求。年

老的国王本人主张宣布死者奥古斯滕堡的兄弟为继承人，他派了

默尔纳男爵带了指令去见弗雷德将军，要求弗雷德去事先取得拿

破仑对国王提出的人选的同意。但默尔纳这个年轻人属于瑞典极

有势力的一派，他们当时以为只有紧密联合法国才能复兴自己的

国家。默尔纳到了巴黎，同年轻的法国军事工程师拉比、瑞典总

领事辛纽尔和弗雷德伯爵本人磋商以后，提议贝尔纳多特为瑞典

的王位候选人，他们竭力不让在土伊勒里宫的瑞典大使拉格尔比

埃尔克伯爵知道自己的步骤；而且他们抱有一系列被贝尔纳多特

所巧妙支持的错误看法，他们坚信贝尔纳多特事实上是拿破仑心

目中的候选人。因此，弗雷德和辛纽尔于６月２９日在给瑞典外交

大臣的急电中报告说，如果王位继承人的高位能给拿破仑的亲戚

和助手，拿破仑将感到非常高兴。虽然查理十三表示反对，但是

厄勒布鲁的全国议会于１８１０年８月２１日选举了贝尔纳多特为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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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的王储。国王也就被迫把他收为义子，起名查理 约翰。拿破仑

很不乐意和很不高兴地命令贝尔纳多特去接受给予他的高位。贝

尔纳多特于１８１０年９月２８日离开巴黎，１０月２１日抵赫尔辛堡，

在这里宣布脱离天主教，１１月１日抵达斯德哥尔摩，１１月５日出

席等级会议，并从这时起他掌握了政权。自从签订倒霉的弗里德

里希斯哈姆和约１７５以来，瑞典普遍主张重新占有芬兰，一般都认

为，没有芬兰，就像拿破仑在１８１１年２月２８日给亚历山大的信

中所说的，“瑞典就不能生存”，至少是不能作为一个摆脱俄国控

制的国家。瑞典只有紧密联合拿破仑才能指望收回这个地区。正

因为人们坚信这一点，贝尔纳多特才得以当选。在国王患病期间

（１８１１年３月１７日至１８１２年１月７日），查理 约翰被任命为摄政

王；但这个任命只是仪式问题，因为他从到达瑞典那天起就已经

领导一切事务了。

拿破仑本人是一个十足的暴发户，他是不会去照顾自己老部

下的自尊心的，因此他强迫贝尔纳多特——违背以前的协定——

于１８１０年１１月１７日参加大陆体系和对英宣战。他还取消了贝尔

纳多特作为法国公爵所应得的收入，并借口贝尔纳多特是“和他

不相等的国王”，而不接受贝尔纳多特直接给他的信件，并退回查

理 约翰赠送给新生的罗马国王①的六翅天使勋章。这些无谓的刺

伤不过使贝尔纳多特有理由根据早就作出的决定来行动。他刚迁

入斯德哥尔摩，就公开接见俄国苏赫帖连将军（这位将军因收买

斯维阿波尔格的要塞司令而被瑞典人所痛恨），甚至同意派这个人

为驻瑞典王宫的大使。１８１０年１２月１８日他同车尔尼晓夫会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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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会谈中他表示“热烈希望得到沙皇的高见”，并同意永远放弃芬

兰，条件是挪威要脱离丹麦而并入瑞典。他通过车尔尼晓夫给沙

皇亚历山大一封极为谄媚的信。当他因此同俄国的关系密切起来

的时候，那些推翻古斯达夫四世和促成贝尔纳多特当选的瑞典将

领们不再支持他了。１８１２年１月２７日法国师侵入瑞典的波美拉

尼亚（这是拿破仑根据来自斯德哥尔摩的秘密建议而采取的措

施），终于使查理 约翰有了正式宣布瑞典中立的名正言顺的借口，

这时候，在军队和人民中间得到响应的瑞典将领们的反对立场，已

经对他是一种严重的威胁了。然而他背着议会同亚历山大于１８１２

年３月２７日在圣彼得堡秘密签订了反对法国的进攻同盟条约，条

约还规定挪威并入瑞典。

拿破仑的对俄宣战，使贝尔纳多特一时成为主宰欧洲命运的

人物。拿破仑向他提议，只要他派４万名瑞典军队进攻俄国，就

答应给他芬兰、梅克伦堡、施特廷以及在施特廷和沃耳加斯特之

间全部地区。贝尔纳多特本来能够决定战争结局并在拿破仑进入

莫斯科以前占领圣彼得堡。他却宁愿在英国、俄国同他一起组成

的三执政中扮演雷必达的角色。他怂恿苏丹批准布加勒斯特和

约１７６，从而使俄国契查哥夫海军上将得以从多瑙河沿岸撤走自己

的军队，并在法军的翼侧采取行动。他还是１８１２年７月１８日在

厄勒布鲁签订的以英国为一方和以俄国、瑞典为另一方的和约１７７

的中间人。亚历山大被拿破仑最初的胜利吓破了胆，他邀请查理

约翰会晤，同时建议他担任俄军总司令的职务。查理 约翰很机智

地拒绝了后一建议而接受了会晤的邀请。他于８月２７日到达亚

波，在该地会见了亚历山大，当时亚历山大灰心丧气，竭力想求

和。而查理 约翰本人却完全不同，毫无退让之意，他激发了动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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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沙皇的勇气，向沙皇指出，拿破仑表面的胜利必将导致他的灭

亡。会晤的结果签订了所谓亚波条约１７８，条约中附有秘密条款，从

而使同盟具有家庭协议的性质。实际上，查理 约翰除了得到诺言

以外一无所得，而俄国却没有付出任何代价获得了在当时极为宝

贵的同瑞典的同盟。不久以后，根据正本的文件证明，芬兰归还

给瑞典的问题当时完全取决于贝尔纳多特；但是这个统治者——

加斯科尼人——却被亚历山大的谄媚的诺言迷惑，亚历山大说：

“总有一天，从拿破仑头上掉下的法国皇冠会落在他的头上”，因

此，他把瑞典也仅仅看成是 ｐｉｓ ａｌｌｅｒ〔不得已而占有的地方〕。

法军撤出莫斯科以后，他同法国正式断绝外交关系，而当英

国在１８１３年３月３日的条约１７９中保证他得到挪威的时候，他加入

了反法同盟。他在英国的资助下，于１８１３年５月率领约２５０００名

瑞典军队在施特腊耳宗德登陆，并开始向易北河推进。在１８１３年

６月４日实现的休战１８０期间，他在特拉亨贝尔格的会晤中起了重

要作用，在这里，亚历山大把他介绍给了普鲁士国王①，并通过了

总的作战计划。他在担任北方军团（由瑞典、俄国、普鲁士、英

国、汉撒和北德意志等部队组成）总司令的时候，通过一个以朋

友身分经常到他的大本营拜访的人，同法军保持了非常暧昧的联

系；他保持这种联系是根据这样的设想：只要他向法国人证明自

己的宽容和仁慈，那末他们就会心甘情愿舍弃拿破仑而换贝尔纳

多特来统治。因此他阻挠部下将领转入进攻，而当毕洛夫不顾他

的命令，在大贝伦和登内维茨两次战胜法军的时候，他还制止追

击溃军。当布吕歇尔为了促使他采取行动而向易北河进军，并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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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会合的时候，只是因为他的军团中的英国全权代表查理·斯图

亚特爵士以停止供应相威胁，他才不得不向前推进。然而瑞典军

队在莱比锡战场出现，不过是装装样子，他们在整个战争期间伤

亡还不到２００人。当同盟国军进入法国的时候，贝尔纳多特让瑞

典军队在法国边境按兵不动。拿破仑退位以后，他亲自前往巴黎，

以便向亚历山大提醒他在亚波所许下的诺言。达来朗向同盟国国

君会议声明说，“只能在波拿巴和波旁王朝之间进行选择，其他一

切都是阴谋”，这就一下子打破了他的幼稚的希望。

在莱比锡会战以后，查理 约翰率领了由瑞典人、德国人和俄

国人组成的军队侵入什列斯维希和霍尔施坦两公国，丹麦国王弗

雷德里克六世面临敌军的优势兵力，被迫于１８１４年１月１４日签

订基尔和约，和约规定，挪威割给瑞典。但是挪威人不愿任人如

此无礼地摆布，于是在丹麦王储克里斯提安 弗雷德里克领导下宣

布挪威独立。国民代表于１８１４年５月１７日在埃德斯沃尔集会，通

过了直到今天还有影响的、现代欧洲最民主的宪法。查理 约翰调

动瑞典陆海军，占领了控制通向克利斯提阿纳的要冲的弗雷德里

克施塔德要塞，然后同挪威人进行谈判，同意把挪威当作独立国

家看待，并承认埃德斯沃尔宪法；他在１０月７日得到这个议会的

同意以后，于１８１４年１１月１０日前往克利斯提阿纳，以他自己的

名义和国王的名义向宪法宣誓。

１８１８年２月５日，查理十三逝世，称为查理十四·约翰的贝

尔纳多特就被欧洲承认为瑞典和挪威的国王。这时他企图修改挪

威宪法，恢复已被废除的贵族阶层，掌握绝对的否决权以及撤换

一切文武官员的权力。这种企图引起了严重的冲突，甚至引起了

１８２８年５月１８日骑兵袭击庆祝宪法周年纪念日的克利斯提阿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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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的事件。大暴动看来是不可避免的了，但是１８３０年的法国革

命迫使国王暂时采取和解的步骤。为了得到挪威，他曾经不惜一

切牺牲，而挪威在他整个统治期间始终是造成困难的经常根源。从

１８３０年法国革命的最初日子起，欧洲只有一个人认为瑞典国王是

法国王位的合适追求者，这个人就是贝尔纳多特自己。他不止一

次地向斯德哥尔摩的法国外交代表说：“怎么拉菲特没有想到我

呢？”欧洲形势的改变，首先是波兰的起义，一度促使他产生建立

反俄同盟的想法。他根据这种想法向帕麦斯顿勋爵提出建议，但

遭到坚决的拒绝，因此他不得不于１８３４年６月２３日同尼古拉皇

帝签订同盟公约（这个公约使他成为俄国的陪臣），以此为自己有

过短时间的闹独立的思想赎罪。从这时起，他在瑞典的政策具有

如下特点：蓄意侵犯出版自由，迫害犯ｌèｓｅｍａｊｅｓｔé〔侮辱国王〕罪

的人，反对进步措施，甚至连那些要使工业摆脱行会和同业公会

的陈规束缚的措施也在反对之列。他利用参加瑞典议会的各阶层

的角逐，长期有效地破坏了各种运动；但是议会于１８４４年通过的

自由主义决议（根据宪法，议会在１８４５年应使这些决议成为法

律），使他的政策有彻底破产的危险；但正好在这个时候他死了。

如果说，在查理十四统治期间，瑞典从一个半世纪的苦难和

挫折中有些恢复的话，那末这决不能归功于贝尔纳多特，而要完

全归功于人民本身天赋的毅力和长期和平的作用。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５７年９月１７日—

１０月１５日

载于“美国新百科全书”１８５８年版

第３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美国新百科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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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西 班 牙 舰 队
１８１

  西班牙舰队——１５８８年西班牙国王菲力浦二世为征服英国

而派出的一支庞大的海军，其目的是

“为天主效劳，使许多受异教徒——我们神圣天主教的敌人压迫的饱受

痛苦的人们回到天主教会的怀抱里来，异教徒强迫他们服从自己的教派，使

他们受尽折磨”（“西班牙远征英国的真实记述”１８２公元１５８８年版）。

几乎在与舰队出发的同时，根据菲力浦的命令出版了一本书，

书名是“１５８８年我国元首唐·菲力浦国王命令在里斯本港集结的

最幸运的舰队。彼得罗·帕斯·萨拉斯著”１８３；在这本书里，对这支

海军作了最充分的说明。柏里勋爵弄到了这一本书，因此英国政府

预先知道了远征的一切详情细节。（这本书包括了一直到１５８８年

３月的资料，目前保存在英国博物馆里。）该书指出，舰队拥有６５

艘大帆船和大军舰、２５艘大运输船（每艘排水量为３００至７００

吨）、１９艘辅助船（排水量为７０—１００吨）、１３艘小型巡航舰、４艘

小帆船和４艘桡船——总共１３０艘舰船，总吨位为７５８６８吨。舰

船装置了２４３１门火炮，其中有１４９７门青铜炮——大部分是最大

型的加农炮（四十八磅的）、长炮（三十磅的和二十磅的长管炮）等；

弹药有１２３７９０发球形实心弹和５１７５英担①火药，每门火炮配备

约５０发炮弹，装药平均为４１２磅。全部舰员共有８０５２名水兵；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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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舰上还载有１９２９５名兵士、１８０名神甫和修道士。舰上还有上

岸后牵引野炮用的骡子和炮车。根据上述资料，这次远征备有６个

月的粮食。这支在当时是举世无双的舰队应开往佛来米海岸，以便

掩护帕尔马公爵指挥的３万步兵和４０００骑兵组成的另外一支军

队登上专门为此目的建造的平底船（这些平底船的船员由波罗的

海的水手补充）。在这以后，全部舰船就向英国前进。

在英国，伊丽莎白女王竭尽全力扩充自己的舰队，最初有３０

艘军舰，将近１８０艘船；舰船的大小不一，一般地说，规模不及西班

牙军舰。但是在英国舰船上有１７５００名水兵，因此在人数上大大

超过了西班牙舰队。英国的武装力量分为两支军队：一支为１８５００

人，由莱斯特伯爵指挥，任务是直接抵抗敌人，另一支为４５０００

人，担任女王的私人警卫。此外，根据英国博物馆保存的题为“为对

付西班牙舰队而召集的英国兵力的详细记述”的手稿１８４（手稿部，

书目１８，第２１章）来看，还可从尼德兰得到２０００名步兵的增援。

西班牙舰队原定５月初从里斯本出发，但因舰队司令桑塔·

克鲁斯和副司令去世便延期了。继任舰队司令的是麦迪纳 西多尼

亚公爵，他对海军业务完全外行；但是副司令马丁涅斯·德·雷卡

尔德是有经验的海军宿将。１５８８年５月２９日，舰队在从里斯本到

科鲁尼亚装运弹药的航途中被大风暴打散了，虽然所有的军舰（除

了４艘以外）都在科鲁尼亚集合了，但它们被烈风严重损坏，需要

修理。由于西班牙舰队已经完全不能使用的消息传到了英国，英国

政府就命令自己的军舰也不出动；但是舰队司令霍华德勋爵违抗

这一命令，乘船前往科鲁尼亚，弄明白了真实情况回来以后继续作

战争准备。此后不久，他便得到了在海面上出现西班牙舰队的消

息，他即下令起锚，在拉芒什海峡尾随西班牙舰队前进，沿途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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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机会就对西班牙舰船进行骚扰。当时西班牙人向弗兰德海岸前

进，舰船相互之间尽可能靠紧。在这时发生的各种小战斗中，英国

人因为自己的军舰比较灵活，人数比较多，舰员对业务比较熟悉，

所以经常战胜不灵活的舰员配备不足的（尽管船上挤满了陆军兵

士）西班牙大帆船。此外，西班牙炮兵没有好炮手，往往瞄准得太

高。西班牙舰队在加来附近抛锚，等待帕尔马公爵的舰船离开佛来

米港湾；但是不久得到消息说，帕尔马的不适于战斗的舰船，在西

班牙舰队渡过海峡并赶走进行封锁的英荷分舰队以前不能离开该

处。因此西班牙舰队就重新起锚，但是在敦克尔克附近碰上了无风

天气，被迫停在英国舰队和荷兰舰队之间。霍华德勋爵准备了纵火

船，于８月７日夜间起风的时候，向敌舰放出了８艘纵火船。纵火

船在西班牙舰队中引起了极大的惊慌。有些军舰起了锚，另一些军

舰砍断了绳缆，听任风势摆布；整个舰队乱成一团，有些军舰自相

碰撞而损毁了。到第二天早晨，秩序还没有恢复，而西班牙舰队的

各个区舰队分散任辽阔的海洋上。当时霍华德勋爵得到了那些由

有爵位的贵族和无爵位的贵族担任舰员的军舰和由拜伦勋爵指挥

的进行封锁的分舰队的支援，并在弗兰西斯·德雷克爵士的巧妙

协助下，于拂晓４时开始同敌人作战。这次战斗，或者更正确地说

是猎捕（因为英国人在一切攻击地点都占有明显的优势）一直进行

到天黑。西班牙人作战勇敢，但是他们的笨重的军舰不适宜在狭窄

的海峡里航行和进行机动的战斗。西班牙人遭到了彻底的失败，损

失惨重。

这样一来，同帕尔马公爵的运输船的会合是不可能的了，至于

单靠舰队的兵力在英国海岸登陆，就更谈不上了。当时舰上储存的

粮食已大部分用完，而通向西班牙弗兰德的道路这时已被截断，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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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回西班牙去补充食物以外，就别无出路。（见“来自爱尔兰的关于

西班牙舰队在爱尔兰海岸附近遭到的损失和灾难的确实报道”

１５８８年伦敦版。１８５艾曼努埃尔·弗雷莫萨的供词。此人曾在雷卡

尔德海军上将的排水量为１１００吨的旗舰——“圣璜号”上服务

过。）因为拉芒什海峡的通道也遭到英国舰队封锁，所以只剩下一

条出路即绕道苏格兰回国。被派去追逐的西摩尔勋爵的舰队对西

班牙舰队仅仅骚扰了一下，因为他们弹药不足，不敢进攻。然而在

西班牙人绕过奥克尼群岛以后，海上起了大风暴，打散了整个舰

队。有些军舰被风暴刮回到挪威海岸触了礁。另一些在北海沉没，

或者在苏格兰海岸附近和赫布里底群岛一带触礁而毁坏。在这以

后不久，西班牙人在爱尔兰西部海岸又一次遭到风暴的袭击，在那

里沉没了３０多艘军舰。那些好容易才游到岸边的舰员也大部分被

打死；约有２００人根据爱尔兰总督①的命令被处死。整个舰队剩下

不过６０般破烂不堪的舰船，而且船员受尽了饥饿折磨；它们大约

在９月中旬到达桑坦德，这时西班牙才最后放弃了入侵英国的计

划。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５７年

７月底和１０月２３日之间

载于“美国新百科全书”１８５８年版

第２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美国新百科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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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菲茨威廉。——编者注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艾 阿 库 裘
１８６

  艾阿库裘——秘鲁共和国的一个省；人口１３１９２１人。在它的

主要城市（也叫艾阿库裘）附近曾发生过一次最终保证了西属南美

洲独立的会战。胡宁会战（１８２４年８月６日）１８７以后，西班牙总督

拉·塞尔纳将军企图采取各种机动来切断苏克莱将军指挥的起义

军队的交通线。总督没有达到这个目的，最后他诱使敌军进入艾阿

库裘平原，在这里面班牙军队占领了一个高地上的防御阵地。他们

的兵力有１３个步兵营（配有炮兵和骑兵），共９３１０人。１８２４年１２

月８日双方的先头部队进入战斗。次日，苏克莱率领５７８０人发动

进攻。科尔多巴将军指挥的哥伦比亚第二师进攻西班牙军队的左

翼，一下子把他们打得溃不成军。在左翼的拉·马尔将军指挥的秘

鲁师遭到比较顽强的抵抗，他们在拉腊将军的预备队开到以前无

法向前推进。在这以后，敌军全线退却，骑兵就立即进行追击，打散

了西班牙骑兵并击溃了步兵。西班牙军队有６名将军被打死；打死

打伤和被俘人数达２６００人；总督也被俘掳了。南美洲军队的损失

如下：打死１名将军和３０８名军官和兵士，打伤５２０人（其中有６

名将军）。次日，康太腊克将军（西班牙军队这时已由他指挥）签字

投降；根据投降条件，不仅他和他所有的部队都成了战俘，而且在

秘鲁的全部西班牙军队和全部岗哨、火炮、仓库以及还在西班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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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中的全部秘鲁领土（库斯科、阿雷基帕、普诺、基尔卡等地）都交

给了起义军。由此成为战俘的军队人数总共几乎达到１２０００人。西

班牙的统治就这样最终地结束了；１８２５年８月２５日丘基萨卡代

表会议宣告了玻利维亚共和国的独立。

在西班牙，人们给埃斯帕特罗和他的军队中的党羽起了“艾阿

库裘派”的绰号。聚集在埃斯帕特罗周围的一部分军人权奸同他一

起参加了镇压南美洲起义者的战争。在这次战争中使他们联合在

一起的不仅是战友之谊，而且是他们对冒险事业的共同爱好；在这

次战争期间，他们彼此保证回到西班牙以后在政治活动中互相支

持。他们板认真地履行了这个对彼此都有很大好处的保证。人们

给他们起“艾阿库裘派”的绰号，暗示这次会战的不利结局实质上

是由埃斯帕特罗和他的党羽促成的。但这种说法不对，尽管它流传

很广，甚至现在在西班牙通常也都相信这种说法。埃斯帕特罗不仅

没有在艾阿库裘战场出现过，而且当会战进行时他甚至不在美洲，

因为当时他还没有结束他的西班牙之行——拉·塞尔纳总督派他

到西班牙去给斐迪南七世送紧急报告。１８２４年６月５日，他在基

尔卡搭乘英国两桅横帆船“台伯号”，于９月２８日到达加迪斯，１０

月１２日抵马德里，并于１８２４年１２月９日，也就是在艾阿库裘近

郊发生会战的那一天，从波尔多乘船返美洲。（见唐·霍赛·塞贡

多·弗洛雷斯“埃斯帕特罗”四卷集，１８４４年马德里版；以及普林

西佩“埃斯帕特罗”，１８４８年马德里版）１８８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５７年

９月２１日和１０月２３日之间

载于“美国新百科全书”１８５８年版

第２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美国新百科全书”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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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布 吕 歇 尔
１８９

  布吕歇尔，格布哈尔德·勒勃莱希特·冯，瓦尔施塔特公爵

——普鲁士元帅，１７４２年１２月１６日生于梅克伦堡 施韦林的罗

斯托克，１８１９年９月１２日于西里西亚的克里布洛维茨逝世。１７５４

年，布吕歇尔还是少年的时候，便被送到吕根岛，在这里他秘密

加入了瑞典骠骑兵团，任下级军官，参加对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

希二世的战争。在１７５８年战争中，布吕歇尔被俘，在被俘整整一

年和开除瑞典军籍后，经人说服参加了普鲁士军队。１７７１年３月

３日，他被任命为骑兵上尉。１７７８年，当冯·施韦特封疆伯爵的

非婚生子冯·耶格匀费耳德上尉而不是他补上了少校的空缺时，

布吕歇尔即上书弗里德里希二世：

“陛下：耶格尔费耳德除了是冯·施韦特封疆伯爵之子外，别无任何功

勋，竟先我而被提升。请陛下准我退伍。”

为此，弗里德里希二世下令将他关入监狱，但是当他不顾相

当长期的监禁，拒绝撤回自己的呈文时，国王便同意满足他的请

求，批示如下：“冯·布吕歇尔上尉可以滚蛋。”于是，布吕歇尔

远走波兰的西里西亚，不久便结了婚，开始从事农业，并在波美

拉尼亚弄到了一个不大的庄园。弗里德里希二世逝世后，他重返

自己原来的团队，任少校，但是有一定的条件——他的任期应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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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７７９年算起。数月后他的妻子去世。布吕歇尔曾参加对荷兰的不

流血的入侵１９０，并在１７８８年６月３日晋升为中校，１７９０年８月２０

日升为上校和骠骑兵团第一营营长（早在１７６０年他就加入了该

团）。

１７９４年布吕歇尔在普法尔茨对共和制法国作战时，出色地表

现了一个轻骑兵指挥官的才干。１７９４年５月２８日，在基尔魏勒战

斗获胜后，他晋升为少将，而在卢森堡、凯则尔斯劳顿、莫尔施

海姆、魏登塔耳、埃德斯海姆、艾登科本等地的战斗，使他的名

望越来越高。当他以勇猛的ｃｏｕｐｓｄｅｍａｉｎ〔坚决的攻击〕和成功

的奇袭不断地惊扰法军的时候，他从未忘记向大本营报告关于敌

人调动的最确切的情报。他在这次战局中所写的日志１９１，于１７９６

年由他的副官哥尔茨伯爵公布。这本日志虽然在修辞上有缺点，但

仍不失为一部有关前卫勤务问题的名著。巴塞尔和约１９２签订后，他

再次结婚。弗里德里希 威廉三世即位后把他提升为中将，他在任

中将期间占领了爱尔福特、缪尔豪森和闵斯德，并作为总督来管

理这些地区。１８０５年，他被调到一个人数较少的军担任军长，该

军集中在拜罗伊特，监视奥斯特尔利茨会战以后所造成的直接关

系到普鲁士的局势，即监视贝尔纳多特军进占安斯巴赫公国。

１８０６年布吕歇尔在奥埃尔施太特会战中指挥普鲁士军队的

前卫。但是他的攻击被达武的猛烈的炮火击退了，而他的关于投

入全部骑兵、以生力军再次攻击的建议也被普鲁士国王拒绝了。普

军在奥埃尔施太特和耶拿两地战败以后，布吕歇尔顺易北河向下

游退却，而拿破仑却势不可当地追击普军的主力，从耶拿不停地

追到施特廷。布吕歇尔在退却中收容各军残部，因而使他的军队

增加到将近２５０００人。他在苏尔特、贝尔纳多特和缪拉特的联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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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队的猛攻下向卢卑克的退却，是德国这一屈辱时代中有数的光

辉事迹之一。因为卢卑克是中立地区，所以布吕歇尔把这个不设

防的城市的街巷变成殊死奋战的场所，使该城遭到法国兵三天的

洗劫，这件事便成了对他进行激烈的攻击的口实。但是，在当时

情况下重要的是给德国人民做出哪怕是一个顽强抵抗的榜样。布

吕歇尔被逐出卢卑克后，于１８０６年１１月７日在拉特考平原被迫

投降，但以书面证明他投降的原因是“弹尽粮绝”为条件。他在

宣誓后获释，前往汉堡，同儿子们在一起打牌、抽烟、饮酒，消

磨时光。在和维克多将军相交换以后，他被任命为波美拉尼亚总

督。但是，普鲁士和拿破仑在１８１２年２月２４日缔结的同盟条约

秘密条款之一规定，应当像对待夏恩霍斯特和其他杰出的普鲁士

爱国人士一样，解除布吕歇尔的职务。国王为缓和这一公开的不

愉快的事件，秘密地将西里西亚富饶的孔岑多夫领地赐给了布吕

歇尔。

从签订提尔西特和约到德国解放战争这一过渡时期的年代

里，“道德协会”１９３的领导者夏恩霍斯特和格奈泽瑙力图推举一位

人民英雄登上舞台，他们选中了布吕歇尔来充当这个角色。他们

成功地在群众中扩大了他的声望，因而当弗里德里希 威廉三世在

１８１３年３月１７日发表宣言号召普鲁士人拿起武器时，他们已经

充分准备了条件来迫使国王任命布吕歇尔为普军总司令。在同盟

国军队虽然顽强抵抗、但仍然失利的吕特岑和包岑会战中，布吕

歇尔曾在维特根施坦指挥下作战。同盟国军队从包岑向施魏德尼

茨退却时，他曾在海瑙附近设伏，率领自己的骑兵痛击了梅桑指

挥的法军前卫，使梅桑在这次战斗中损失１５００人和１１门火炮。１９４

布吕歇尔的这一意外的胜利振奋了普军士气，并使拿破仑在追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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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不得不极为小心。

１８１３年８月１０日特拉亨贝尔格休战协定１９５期满后，布吕歇

尔开始指挥一个独立的军团。这时，同盟国的君主们将同盟国军

队分编为三个军团：北方军团，由贝尔纳多特指挥，配置在易北

河下游；主力军团，经波希米亚进军；西里西亚军团，由布吕歇

尔统率，协助他的有他的参谋长格奈泽瑙和副参谋长缪弗林。这

两个人一直在布吕歇尔手下担任该职直到１８１５年缔结和约时为

止，他们帮他制订了所有的战略计划。而布吕歇尔本人，据缪弗

林说：

“对军事行动的战略指导一无所知，或者知道得极少，以致将任何一个作

战计划、甚至是极小的作战计划送呈他批准时，他都不能从中得出多少一点

明确的概念和判断计划的好坏”１９６。

他同拿破仑的许多元帅一样不识地图。西里西亚军团包括三

个ｃｏｒｐｓｄ’ａｒｍéｅ〔军〕：兰热朗伯爵指挥的俄军４万人；冯·萨

肯男爵指挥的１６０００人，约克将军指挥的普鲁士军４万人。布吕

歇尔率领这个不同民族组成的军团是异常困难的。兰热朗曾经担

任过独立的司令官，不愿听从外国将军的指挥；加之他知道布吕

歇尔曾接到仅采取守势的密令，但是完全不了解布吕歇尔８月１１

日在赖辛巴赫同巴克莱 德 托利会晤时得到见机行事的许可。因

此，当他觉得总司令违背早先商妥的计划时，他认为自己有权不

执行命令，而约克将军也竭力支持他的这种反抗行为。

由这种情况产生的危险越来越严重，但是在这时发生了卡茨

巴赫河会战，结果使布吕歇尔在他的军团中获得很高威望，从而

保证了他的军队一直打到巴黎的大门口。麦克唐纳元帅遵照拿破

仑的旨意应将西里西亚军团逐向西里西亚腹地，他于８月２６日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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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了会战，攻击布吕歇尔配置在奈塞河与卡茨巴赫河汇合处普劳

兹尼茨与克罗奇之间的前哨。所谓卡茨巴赫河会战实际上是四次

不同的战斗，其中第一次战斗是以刺刀冲锋赶跑了奈塞河右岸山

岭后面台地上约８个营的法军（这几乎还不到敌人十分之一的兵

力），而所造成的结果却完全超出了它原来的意义。这是因为丢弃

台地逃跑的法军没有在下克赖恩集合，也没有配置在卡茨巴赫河

对岸的克罗奇附近而造成的；当时假如这样作的话，他们逃跑就

不会对法军的其余部分发生任何影响了。其次，是因为配置在奈

塞河左岸的萨肯和兰热朗两军在天黑时曾数度挫败敌人，还因为

在奈塞河左岸亲自指挥的麦克唐纳元帅到下午７时已难于抵挡兰

热朗的攻击，在日落后就立即将自己的军队带到哥耳德贝克，当

时他们已经筋疲力竭，不能继续作战，因而必然会落入敌人的手

中。最后，是因为暴雨季节使得逃跑的法军所必经的一些平时不

大的河流——奈塞河、卡茨巴赫河、得伊赫谢耳河及博伯尔河——

变成了波涛汹涌的巨流，同时使得道路几乎无法通行。结果在西

里西亚军团左侧山区活动的地方民军协助下，本身意义不大的卡

茨巴赫河会战以生俘法军１８０００—２００００人、缴获大炮２００余门

和弹药３００余箱以及救护车和辎重车等而结束。

在会战后，布吕歇尔采取了一切措施使他的军队尽全力追击

敌人，并正确地向他们指出：“如果多辛苦一些，他们就可能避免

一次新的会战。”９月３日，他率领自己的军团强渡奈塞河，４日，

通过比硕夫斯韦尔达，以便到包岑集中。他的这一行动挽救了主

力军团，后者于８月２７日在德勒斯顿城下失败而不得不退到厄尔

士山脉以后，现在完全脱离了敌人１９７；而拿破仑则不得不率领援兵

向包岑前进，以便收集在卡茨巴赫河被击溃的军队，并同西里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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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军团会战。布吕歇尔在停留易北河右岸萨克森东南部期间，采

取了一系列后退和前进的机动，始终避免同拿破仑会战，但是在

同法军个别部队遭遇时则经常进入战斗。９月２２、２３和２４日，他

在敌人右侧实行侧敌行军，挺进到易北河下游，靠近北方军团。１０

月２日，他在易北河上埃耳斯特尔附近架设浮桥，而在１０月３日

晨他的军团渡过易北河。这一行动不仅是大胆的，甚至是冒险的，

因为布吕歇尔完全不顾交通线的安危。这一行动是由最高的政治

意图决定的，并终于导致了莱比锡会战。如果不是布吕歇尔的话，

行动迟缓而又过分谨慎的主力军团是永远不敢冒险进行这一会战

的。

由贝尔纳多特任总司令的北方军团，共约９万人，因此，使

该军团向萨克森进军极关重要。布吕歇尔因为同北方军团内普军

军长毕洛夫和俄军军长文秦格罗迭保持密切联系，所以获得了最

确凿的证据，证明贝尔纳多特向法国人献媚，并且当他仍然单独

在一个独立的战区时，是无法促使他采取稍许积极的行动的。毕

洛夫和文秦格罗迭曾表示愿意不按贝尔纳多特的意图行事，但他

们为此要求有１０万人的军队来支援他们。正因为如此，布吕歇尔

才决定侧敌行军，而不顾君主们让他向左，即向波希米亚方向前

进，同他们靠拢的指示。贝尔纳多特甚至在西里西亚军团渡过易

北河之后还不断地刁难布吕歇尔，但是这些刁难也没有使他放弃

这个意图。他在离开包岑之前，曾派遣一名信使去通知贝尔纳多

特：既然北方军团兵力过弱，不能在易北河左岸单独作战，他将

率领西里西亚军团前来，并将于１０月３日在埃耳斯特尔附近渡

河；因此，请贝尔纳多特与他同时渡过易北河，共同向莱比锡进

军。由于贝尔纳多特对这一信件置之不理，而敌人又占领了埃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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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特尔对岸的瓦滕堡，因此布吕歇尔便首先驱逐了敌人，尔后，为

了能在拿破仑倾全力向他猛攻时进行防御，便开始在瓦滕堡到布

累丁一线构筑营垒。他从这里前进到了木耳德河。

１０月７日在同贝尔纳多特会面时曾经约定，两个军团共同向

莱比锡进军。１０月９日，当西里西亚军团准备进军时，贝尔纳多

特得到关于拿破仑从麦生沿大道开来的情报，就坚持退到易北河

对岸，只有当布吕歇尔决定协同他渡过萨利河以便在该河对岸占

领阵地时，才同意留在易北河左岸。尽管由于这一行动西里西亚

军团会重新丧失自己的交通线，布吕歇尔还是同意了，因为否则

同盟国就会实际上失掉北方军团。１０月１０日，整个西里西亚军团

同北方军团会师，抵木耳德河左岸，河上桥梁已被破坏。当时，贝

尔纳多特又提出必须退到贝恩布克，而布吕歇尔仅仅为了不让他

撤回易北河右岸，又作了让步，条件是贝尔纳多特在韦廷附近渡

过萨利河并在那里占领阵地。１０月１１日，正当西里西亚军团的纵

队越过马格德堡至哈雷的大道时，布吕歇尔获悉贝尔纳多特违背

了自己再三保证的诺言，没有在韦廷架桥，于是决定沿这条大道

实施强行军。

拿破仑看出北方军团和西里西亚军团避开他在杜宾附近集中

兵力这一行动所发出的挑战，又知道他们除非退到易北河对岸就

不可能避免会战，同时，也了解他仅剩下四天的时间就将同主力

军团遭遇，而这将使他处于两面夹攻的境地，于是，决定向易北

河右岸维登堡方向开进，以便用这个佯动诱使北方军团和西里西

亚军团渡到易北河对岸，然后再向主力军团进行迅猛的突击。果

然，贝尔纳多特由于担心他与瑞典之间的交通线而命令自己的军

团立即通过在阿肯架设的桥梁，撤到易北河右岸，并在当日，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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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月１３日，通知布吕歇尔说，亚历山大皇帝出于某些重要考虑已

将他（布吕歇尔）置于他的指挥之下。为此，他要布吕歇尔尽可

能不失时机地率西里西亚军团随他之后开到易北河右岸。假如布

吕歇尔这时优柔寡断，追随于北方军团之后，那末战局就会失败，

因为总数约２０万人的西里西亚军团和北方军团就不会出现在莱

比锡战场上了。布吕歇尔复函贝尔纳多特，说明根据他所掌握的

一切情报看来，拿破仑丝毫没有把战场转移到易北河右岸的意图，

只不过是企图迷惑他们而已。同时，他恳求贝尔纳多特放弃渡过

易北河的打算。另一方面，由于他一再劝导主力军团向莱比锡进

军，并提出在该地迎接它，他终于在１０月１５日得到了期待已久

的邀请。他当即开往莱比锡，而贝尔纳多特却撤到彼得斯堡。１０

月１６日，布吕歇尔在从哈雷至莱比锡途中，在默克恩激战中击溃

了法军马尔蒙指挥的第六军，缴获５４门火炮。他立刻把这次战斗

结果，通知了在莱比锡会战第一日没有在战场的贝尔纳多特。会

战第二日，即１０月１７日，布吕歇尔驱逐了帕尔特河右岸的敌人；

敌人手中仅剩下哈雷关卡附近的一些房屋和野战工事了。１８日拂

晓布吕歇尔同贝尔纳多特在布拉亨斐特举行会议，贝尔纳多特提

出，倘若布吕歇尔当天不从西里西亚军抽调３万人给他，他就不

能攻击帕尔特河左岸的敌人。布吕歇尔完全是为了顾全大局而毫

不犹豫地同意了，但是以他仍然亲自率领这３万人，以保证他们

有力地协同攻击为条件。

在１０月１９日获得最后胜利后以及在拿破仑从莱比锡向莱茵

河退却的整个过程中，唯有布吕歇尔一人认真地进行了追击。当

１０月１９日指挥各部队的将军们在莱比锡集市广场上迎接君主

们，而将宝贵的时间浪费在互相道贺上的时候，布吕歇尔的西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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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亚军团已向吕特岑方向追击敌人了。布吕歇尔从吕特岑向魏森

费耳斯挺进时，普鲁士威廉亲王赶上了他，并把授予他普鲁士元

帅称号的证书交给了他。同盟国君主们让拿破仑赢得了一段距离，

这段距离同盟国军队始终没有能弥补上。但是布吕歇尔从爱森纳

赫起以后每次都是下午到达拿破仑当天早晨才撤离的地方。正当

布吕歇尔打算向科伦进发以便从那里渡过莱茵河时，他被召回并

奉命去封锁莱茵河左岸的美因兹城。他迅速追击敌军直到莱茵河

的结果，使莱茵联邦１９８瓦解；联邦的军队脱离了在这以前他们所属

的法军各师。西里西亚军团的大本营驻在赫希斯特时，主力军团

进到了上莱茵。１８１３年战局就此结束。这次战局所以获胜，全赖

布吕歇尔具有大胆的进取心和铁一般的刚毅精神。

至于下一步的行动计划，同盟国之间意见分歧；一派主张停

留在莱茵河上并采取守势，另一派则主张渡过莱茵河向巴黎进军。

君主们久久犹豫不决，最后，布吕歇尔和他一派人占了上风。于

是决定向巴黎分进合击：主力军团从瑞士出发，毕洛夫从荷兰出

发，而布吕歇尔率领西里西亚军团从中莱茵地区出发。为进行新

的战局，曾增拨三个军归布吕歇尔指挥，即克莱斯特军、黑森选

帝侯军和萨克森—科堡公爵军。布吕歇尔留下兰热朗军的一部围

困美因兹城并命令新调来的各军作为第二梯队随后跟进，于１８１４

年１月１日在曼海姆、考布和科布伦茨三地渡过莱茵河；在摩塞

尔河谷将马尔蒙逐过了佛日和萨尔河，然后将约克军配置在摩塞

尔河各要塞之间，并率领一支由萨肯军和兰热朗军一个师组成的

２８０００人的部队，经沃库略尔和茹安维尔向布里恩挺进，以便自己

的左翼同主力军团会师。１月２９日，在布里恩附近他遭到拿破仑

约４万人的攻击。这时，约克军仍远离西里西亚军团，而为数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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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人的主力军团还刚刚到达肖蒙。这样，布吕歇尔便不得不与拿

破仑的很大优势的兵力周旋。然而，拿破仑在这次攻击中缺乏他

素有的刚毅精神，并且甚至让布吕歇尔毫无阻碍地（如果不算骑

兵的几次小战斗的话）退到特拉纳。假如拿破仑占领布里恩，以

部分军队配置在与它毗邻的地方，并以三个军分别占领迪昂维耳、

拉罗提埃尔和肖美尼耳，那末他就能够在１月３０日以优势兵力猛

攻还在等待援军的布吕歇尔。可是，拿破仑却采取消极战术，而

同盟国的主力军团已在奥布河岸巴尔集中，并以部分兵力前来增

援布吕歇尔右翼。这位皇帝所以如此消极，是因为他把希望寄托

在夏提荣会议的和谈１９９上；他成功地使和谈开始了，他指望利用和

谈赢得时间。果然，主张同拿破仑进行外交谈判的人们在西里西

亚军团同主力军团会师以后，坚持在会议进行和谈期间只要装装

打仗的样子就行了。施瓦尔岑堡公爵为此曾派遣一名军官谒见布

吕歇尔，以便取得他的同意，而布吕歇尔让军官带回的答复如下：

“我们必须向巴黎进军。拿破仑曾拜访了欧洲各国的首都，我们岂能失

礼？简单地说，他必须退位。不推翻他，我们就不能安心。”

布吕歇尔坚决地指出，假如在拿破仑还没有能够把他的其余

部队调来的时候就在布里恩附近向他进行攻击，同盟国军就可以

获得很大的优势，并且他亲自承担这一任务，只要在约克军未来

之前能够得到援军。贫瘠的奥布河谷无法供养军队，若不前进，必

得后退，——这个理由使他的建议占了上风。于是决定发起会战，

但是，施瓦尔岑堡公爵没有率领他手下的联合部队向敌人进攻，只

将维尔腾堡王储军（４万人）、居莱军（１２０００人）和弗雷德军

（１２０００人）配属给布吕歇尔。另一方面拿破仑却什么也不知道，

并且也没有怀疑过主力军团的来到。２月１日下午１时左右向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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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布吕歇尔已经进攻时，他竟不愿相信。在查明情况属实后，他

骑上马打算避开会战，并给贝尔蒂埃作了相应的指示。但是，当

他在布里恩 拉 维伊和罗提埃尔之间追上新近卫军２００时（新近卫

军在听到越来越近的炮声后已作好了战斗准备），他受到了近卫军

的狂热欢迎，于是他决定利用这种情绪，就高呼《Ｌ’ａｒｔｉｌｌｅｒｉｅｅｎ

ａｖａｎｔ！》〔“炮兵，前进！”〕。这样，４时左右在拉罗提埃尔展开了

激烈的战斗。但是，在初次失利后拿破仑就没有再亲自参加战斗。

他的步兵冲入了拉罗提埃尔村，开始了持久而顽强的战斗，以致

布吕歇尔不得不调来自己的预备队。只是到夜间１１时，拿破仑在

伤亡了４０００—５０００人，被俘２５００人，损失火炮５３门之后，命令

军队退却时，法军才被逐出该村。这时同盟国军队距离巴黎仅仅

六日行程，如果全力挺进，则拿破仑必然抵挡不住同盟国军队巨

大的优势兵力。然而君主们却仍然怕妨碍拿破仑在夏提荣会议上

媾和，竟让主力军团总司令施瓦尔岑堡公爵利用种种借口避免采

取坚决的行动。

当拿破仑命令马尔蒙朝朗律特方向前进，返回奥布河右岸，而

他自己则侧敌行军退向特鲁瓦的时候，同盟国军队分成了两个军

团：主力军团和西里西亚军团。主力军团开始缓慢地向特鲁瓦前

进，而西里西亚军团向马尔纳河进发。布吕歇尔预计在马尔纳河

同约克军以及兰热朗和克莱斯特两个军的一部分会合，这样，他

的兵力总共可以增到５万人左右。布吕歇尔的计划是追击这时到

达马尔纳河下游的麦克唐纳元帅，直捣巴黎，而施瓦尔岑堡则应

在塞纳河箝制法军的主力。但是，拿破仑看出同盟国军队不懂得

如何利用既得胜利，同时深信自己在同盟国的主力军团能向巴黎

方向深入之前来得及返回塞纳河，便决定猛攻较薄弱的西里西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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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团。因此，拿破仑把维克多和乌迪诺率领的一支２万人的部队

留下对付１０万人的主力军团，自己则率莫尔蒂埃和奈元帅两个军

共４万人向马尔纳河方向进发，在诺让附近又带上马尔蒙军，于

２月９日率领这支联合部队进抵塞臧。与此同时，布吕歇尔沿通往

巴黎的小道经圣乌昂和索姆皮伊前进，２月９日将他的大本营设

在韦尔杜小镇上。他的兵力部署如下：约１万人在大本营附近；约

克率１８０００人在多尔芒至梯叶里堡之间，追击沿埃佩尔讷至巴黎

的驿道退却的麦克唐纳；萨肯率３万人在蒙米赖至茹瓦尔河岸拉

费尔特之间，防止塞巴斯提昂尼的骑兵同麦克唐纳会合，切断麦

克唐纳通往茹瓦尔河岸拉费尔特渡口的道路；俄国奥尔苏费也夫

将军率５０００人把守尚波贝尔。这种错误的兵力部署，使得西里西

亚军团ｅｎéｃｈéｌｏｎ〔层层〕分散在漫长的战线上，这是布吕歇尔出

自两个彼此矛盾的动机的结果。一方面，他力图切断麦克唐纳的

道路，不让他同塞巴斯提昂尼的骑兵会合；另一方面，他想把克

莱斯特和卡普策维奇两个军编入自己的序列，因为这两个军已从

夏龙出发，预计在９日或１０日同他会合。一个动机促使他放慢步

伐，另一个动机却促使他急速前进。

２月９日，拿破仑在尚波贝尔攻击奥尔苏费也夫，并击溃了

他。当时克莱斯特和卡普策维奇两个军已到达，但大部骑兵未到，

布吕歇尔即率领这两个军向奉拿破仑的命令开来的马尔蒙进攻，

并在后者向拉费尔 尚佩努瓦兹退却时跟踪追击，但在获悉奥尔苏

费也夫溃败的消息后，于当夜率领他的两个军返回伯热尔，以便

在这里掩护通往夏龙的道路。２月１０日，萨肯在战斗获得胜利以

后，在特里耳波尔附近把麦克唐纳逐过马尔纳河，但当日夜间听

说拿破仑进攻尚波贝尔后，即于１１日仓卒向蒙米赖后退。当他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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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到达蒙米赖时，就不得不在维厄 梅宗展开战斗队形，来对抗

这位从蒙米赖方向迎面而来的皇帝。萨肯在同约克会合前即被击

败，损失惨重。两位将军在维福尔会合，２月１２日退到梯叶里堡，

在该地约克被迫进行了后卫战，遭到重大损失，这以后就退到于

乌希 拉 维耳。拿破仑命令莫尔蒂埃沿菲姆大道追击约克和萨肯

后，１３日进抵梯叶里堡。２月１１日和１２日，布吕歇尔因不知约

克和萨肯的确实位置和战斗结果，便在伯热尔静观在埃托日占领

阵地与他对抗的马尔蒙的动态。１３日他获悉两位将军失败的消息

后，推测拿破仑已去寻找主力军团作战，并误认马尔蒙为拿破仑

的后卫，因而一心想吞食马尔蒙。布吕歇尔进到尚波贝尔，他迫

使马尔蒙退往蒙米赖；２月１４日拿破仑在该地同马尔蒙会合；这

时，拿破仑便转而对付布吕歇尔，中午在沃尚附近同他遭遇；当

时布吕歇尔有２万人，但几乎没有骑兵。拿破仑向他进行了攻击，

以骑兵包围了他的纵队，以巨大的代价将他击回尚波贝尔。西里

西亚军团在从尚波贝尔退却时，本来可以在天黑前不受到特别的

损失就到达埃托日，可是布吕歇尔却有意缓慢地退却而自找苦吃。

因此他在整个退却过程中不断地遭到攻击，而且他的一支部队

——普鲁士亲王奥古斯特师——在经过埃托日时再次被沿着该城

两侧街道运动的敌人所包围。近午夜时分，布吕歇尔才到达伯热

尔的营地，休息数小时后即向夏龙进发，２月１５日将近正午时到

达夏龙。１６日和１７日，约克和萨肯的部队先后同他会师。在尚波

贝尔、蒙米赖、梯叶里堡、沃尚、埃托日等地的各次零星的战斗

中，布吕歇尔共损失１５０００人和２７门火炮。对于造成这种失败的

战略上的失策，完全应由格奈泽瑙和缪弗林负责。

拿破仑留下马尔蒙和莫尔蒂埃对付布吕歇尔后，带领奈元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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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强行军返回塞纳河（施瓦尔岑堡在这里迫使维克多和乌迪诺退

过了耶尔河），并在该地将麦克唐纳率领的１２０００人及从西班牙

调来的一些增援部队编入自己的军队。２月１６日，同盟国军因拿

破仑突然出现而感到措手不及。１７日拿破仑的军队随后开到。拿

破仑同他的元帅们会师后，急促地发起了对施瓦尔岑堡的攻击，当

时施瓦尔岑堡正占领以诺让、蒙特罗和桑城为依托的一个大三角

形的阵地。施瓦尔岑堡公爵在他所属的将领维特根施坦、弗雷德

和维尔腾堡王储一一为拿破仑击败后，转身逃跑，退到特鲁瓦，并

通知布吕歇尔，请他会合，以便共同在塞纳河同拿破仑会战。布

吕歇尔这时已获得新增援的部队，当即表示同意；２月２１日他进

抵梅里，２２日整天在那里等待关于约定的会战的命令。晚上他得

知通过利希顿施坦公爵已向拿破仑提出休战建议，但遭拿破仑坚

决拒绝。布吕歇尔立即派遣一名信使到特鲁瓦，恳请施瓦尔岑堡

出战，甚至表示愿意亲自出动，只要主力军团同意作为后备队即

可。但是施瓦尔岑堡得知奥热罗把布伯纳将军逐到瑞士，就更加

惊慌而下令向兰格尔退却了。布吕歇尔当时立刻认识到向兰格尔

的退却必将导致向莱茵河对岸的退却，而为了把拿破仑引开，不

让他去追击士气沮丧的主力军团，便决定再次直接向巴黎方向进

军，向马尔纳河挺进；在那里他这时可以指望聚集１０万人的军队，

因为文秦格罗迭已率领２５０００人进抵兰斯郊区，毕洛夫率领１６

０００人开向郎城，克莱斯特军的残部可从爱尔福特开来，兰热朗军

的残部由圣普里指挥，可从美因兹城附近开来。

正是布吕歇尔再度离开主力军团的这一行动决定了拿破仑的

命运。假如拿破仑开始去追击退却的主力军团，而不去攻击前进

的西里西亚军团，那末同盟国军就会遭到失败。２月２４日，布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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歇尔在拿破仑尚未前来攻击他的时候，在昂格吕尔架设浮桥渡过

奥布河，完成了他进军途中唯一的艰巨任务。拿破仑派遣乌迪诺

和麦克唐纳率领约２５０００人尾追主力军团后，在２月２６日同奈

元帅和维克多一起离开了埃尔比斯去追击西里西亚军团。这时，主

力军团面前只有两个元帅，施瓦尔岑堡按照布吕歇尔的建议停止

了退却，鼓起了勇气，转身攻击乌迪诺和麦克唐纳，并在２月２７

日和２８日击败了他们。布吕歇尔企图将自己的军队集中在尽可能

靠近巴黎的某个地方。马尔蒙率领他的部队仍然驻在塞臧，而莫

尔蒂埃则在梯叶里堡。当布吕歇尔逼近时，马尔蒙就退却了，于

２６日在茹瓦尔河岸拉费尔特附近与莫尔蒂埃会合，一同退到莫

市。布吕歇尔接连两日企图渡过乌尔克河，将战线大大地向前推

进，迫使两个元帅同他会战，但是都没有成功，于是不得不沿着

乌尔克河右岸前进。３月２日，到达乌希 勒 夏托，３月３日晨获

悉毕洛夫和文秦格罗迭已迫使苏瓦松城的法军投降，布吕歇尔即

于当日渡过安纳河，而把自己的全部军队集中在苏瓦松附近。拿

破仑在茹瓦尔河岸拉费尔特渡过马尔纳河后，距离布吕歇尔有两

昼夜强行军的路程，即向梯叶里堡和菲姆方向前进，在他的一支

部队再度攻占兰斯后渡过了韦耳河，并于３月６日在贝里 奥 巴

克渡过安纳河。布吕歇尔本来打算在拿破仑渡安纳河后，在河的

对岸同他会战，并为此调集了军队。可是当他得知拿破仑向菲姆

和贝里 奥 巴克进发，企图从左侧迂回西里西亚军团时，即决定布

成斜角阵势，一俟拿破仑走出贝里 奥 巴克峡谷，立刻从克朗向他

的翼侧攻击，迫使他在背后仅有一条隘路的情况下出来作战。布

吕歇尔在从苏瓦松到克朗的中途以右翼依托安纳河、左翼依托累

特河部署好兵力后，获悉文秦格罗迭竟让拿破仑于６日顺利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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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贝里 奥 巴克，后者甚至还派遣了一支部队沿大道向郎城挺进，

于是便放弃了这一卓越的计划。这时，布吕歇尔认为除郎城外在

任何地点都不宜进行决战。

拿破仑如果从兰斯出发沿着公路经科尔贝尼，就能像从克朗

出发的西里西亚军团那样迅速地到达郎城，因此，布吕歇尔为了

阻碍拿破仑，便将沃龙佐夫军配置在安纳河与累特河之间设有坚

固阵地的克朗台地上，同时，派文秦格罗迭率骑兵１万人经费特

厄向科尔贝尼方向进发，当拿破仑一开始向沃龙佐夫进攻，就立

刻攻击拿破仑的右翼和后方。然而，文秦格罗迭没有完成规定的

任务，因此拿破仑在３月７日将沃龙佐夫逐出了台地，不过他自

己损失了８０００人，而沃龙佐夫损失４７００人，却未溃败，秩序井

然地退却了。３月８日，布吕歇尔在郎城附近集中了自己的军队，

而郎城会战应当决定两军的命运。除西里西亚军团在数量上占优

势外，郎城前面广阔的谷地也特别便于该军２万骑兵展开；同时，

郎城本身位于一座山岗的平顶上，四周坡度为１２、１６、２０、３０度

不等，山麓有四个村庄，无论对于进攻或是防御，地形都十分有

利。这一天，拿破仑亲自指挥的左翼法军的进攻被击退了，而马

尔蒙指挥的右翼法军在入夜后露营时遭到了奇袭和严重的失败，

以致一直退到菲姆，这位元帅才制止了自己军队的逃窜。拿破仑

及其总数仅为３５０００人的左翼军完全陷于孤立，被困在不利的阵

地上，看来应当在为胜利所鼓舞的、拥有相当优势兵力的敌人面

前投降了。但是，次日晨布吕歇尔突患寒热病，双目发炎，不能

指挥作战，而拿破仑仍然在原先的阵地上摆出挑战的姿态。这吓

坏了当时指挥作战的将领，他们不但停止了已开始的进攻，而且

还让拿破仑在夜间安然撤向苏瓦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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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如此，郎城会战却损伤了拿破仑的兵力和士气。３月１３

日，他企图偷袭落入圣普里手中的兰斯城，以恢复原态势，但没

有成功。这时，他的处境已显而易见，因此当他在３月１７日和１８

日向奥布河岸阿尔西的主力军团进攻时，甚至施瓦尔岑堡本人也

不顾自己只有不足８万人的兵力可用以对抗拿破仑指挥的２５０００

人，而敢于停下来进行会战，这个会战到３月２０日和２１日仍在

继续。当拿破仑停止会战时，主力军团尾追至维特里，并在他的

后面同西里西亚军团会师。拿破仑在绝望中采取了最后的手段

——退到圣迪济埃，企图用这种方法以他的一小撮兵力切断同盟

国军队的主要交通线及兰格尔与肖蒙之间的退路，来威胁庞大的

同盟国军队。同盟国军队以直取巴黎回答了这一行动。３月３０日，

战斗在巴黎近郊发生了，西里西亚军团猛攻蒙马特尔。布吕歇尔

自郎城会战患病以来虽然尚未复原，但他还是骑在马上，遮住眼

睛以免阳光刺激，短时地亲临战场督战，而在巴黎城投降以后，就

辞去了总司令的职务。他辞职的借口是患病，但真正的原因是：不

隐讳自己对法国人的仇恨的布吕歇尔，不同意同盟国君主们认为

需要采取的装样子的外交手腕。因此，３月３１日布吕歇尔是以私

人身分来到巴黎的。在整个１８１４年战局中，他是同盟国军队中唯

一力主进攻的人物。他以拉罗提埃尔会战打破了夏提荣妥协派的

计划，继而在梅里表现了果断精神，把同盟国军队从毁灭性的退

却中救了出来，最后又以郎城会战预定了巴黎的第一次投降。

在缔结第一次巴黎和约２０１后，布吕歇尔伴随亚历山大皇帝和

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 威廉访问了英国，在那里人们把他当做一

位当代英雄来欢迎它。他受到了许多奖赏，获得了欧洲的一切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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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勋章。普鲁士国王特为他制作了铁十字勋章；英国摄政王①将自

己的肖像赠送给他，牛津大学授予他教会法和民法博士学位。

１８１５年布吕歇尔再次决定了对拿破仑最后一次战争的结局。

布吕歇尔虽然已经７３岁，但在６月１６日利尼会战中遭受惨败后，

仍能收拾残军，重整旗鼓，尾随拿破仑之后前进，因而能于６月

１８日傍晚出现在滑铁卢战场上。这是战史上空前的功绩。滑铁卢

会战后，布吕歇尔将逃窜的法军从滑铁卢一直追击到巴黎，这在

以往只有过一次类似的情况，即拿破仑曾同样出色地将普军从耶

拿一直追击到施特廷。这次，布吕歇尔是亲率他的军队进入巴黎

的，他甚至还任命了他的副参谋长缪弗林为巴黎的军事总督。布

吕歇尔曾竭力主张枪决拿破仑，炸毁塞纳河上的耶拿桥，以及将

法军从欧洲各国首都劫夺来的珍宝归还原主。他的第一个愿望遭

到威灵顿的阻挠，第二个愿望遭到同盟国君主们的阻挠，仅仅最

后一个愿望才得到了实现。他在巴黎居住了三个月，常常出现在

赌桌旁玩《ｒｏｕｇｅｅｔｎｏｉｒ》②。在卡茨巴赫河会战周年纪念的时候，

他访问了故乡罗斯托克城，该城居民集资为他树立了一座纪念碑。

布吕歇尔逝世时，全音鲁士军队哀悼８天。

拿破仑把布吕歇尔称为Ｌｅｖｉｅｕｘｄｉａｂｌｅ〔老鬼〕，西里西亚军

团的俄国兵给他起了一个“前进元帅”的绰号。其实，布吕歇尔

是一位骑兵将军。他在骑兵专业方面是出类拔萃的，因为这门专

业只要求有战术技巧，并不需要有战略知识。他与民众同样地仇

恨拿破仑和法国人，由于他对庶民抱有同情心，有健全的理智，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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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朴实，谈吐粗鲁，而在必要场合也善于慷慨陈词，所以在群众

中享有威望。他是一名模范军人。在战斗中无比英勇，在需要紧

张的时候，他不知疲倦；他在普通士兵中有强烈的影响；他既有

非凡的勇敢，又善于细致地判断地形，危急中能当机立断，在防

御中沉着顽强，在进攻时勇猛坚决；遇到较简单的情况，他具有

足够的智慧来独立确定正确的行动方式，遇到较复杂的情况，则

依靠格奈泽瑙，——因此，对于１８１３—１８１５年带有半正规半游击

战争性质的战斗行动来说，布吕歇尔是最合适不过的将领了。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５７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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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恩 格 斯

炮  兵

  现在几乎所有的人都承认，发明火药并用它朝一定方向抛射

重物的，是东方国家。在中国和印度，土壤中含有大量的天然硝

石，因此很自然地，当地居民早就了解了它的特性。在中国，还

在很早的时期就用硝石和其他引火剂混合制成了烟火剂，并把它

使用在军事上和盛大的典礼中。我们没有资料说明，究竟在什么

时候人们知道用硝石、硫磺和木炭配成一种特殊的混合物，这种

混合物因其爆炸性而具有重大的意义。据帕拉韦先生１８５０年在法

国科学院的一个报告２０２中所引证的中国某些编年史资料看来，在

公元前６１８年就有了火炮；在中国古代的其他史料中，记载着用

竹筒发射的燃烧性火器以及类似爆炸弹的火器。但不管怎样，火

药和火炮在军事上的应用，看来在中国早期并没有得到充分的发

展，因为只是到公元１２３２年才确实第一次大量使用它们，当时被

蒙古人围困在开封府的中国人，曾使用了抛射石弹的火炮来抵御

敌人，并且还使用了爆炸性火器和其他利用火药的火器。

根据希腊著作家埃利安努斯、克提西阿斯、菲洛斯特拉特和

泰米斯提乌斯提出的证据，印度人似乎在亚历山大大帝时代就已

在军事上使用某种烟火剂。这种烟火剂虽然含有大量硝石，但绝

不是火药。在印度法典中大概有关于某种火器的说明；其中无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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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曾提到火药，而按照霍·海·威尔逊教授的说法，在印度古代

的医书中载有火药的配方。但是，关于火炮的最初记载，在时间

上几乎和已确凿证实的中国最早出现火炮的时期完全一致。大约

写于１２００年的哈泽德诗篇中，曾提到实心弹发射器，它的啸声在

１０考司（１５００码）内可以听到。我们曾读到，德里统治者大约在

１２５８年使用过车子炮。一百年以后，印度已广泛使用火炮，在１４９８

年葡萄牙人到印度的时候，发现印度人在使用火器方面竟和他们

一样先进。

阿拉伯人从中国人和印度人那里学会了提取硝石和制造烟火

剂。在阿拉伯人对硝石的叫法中，有两种叫法的意思就是中国盐

和中国雪。古代阿拉伯的著作家曾提到“中国红火和白火”。阿拉

伯开始使用纵火器的时期几乎也就是他们大举侵入亚洲和非洲的

时期２０３，拜占庭的希腊人最初从他们的敌人阿拉伯人那里学会制

造烟火剂（以后发展成为“希腊火”），这一事实是不容怀疑的，至

于ｍａｕｊａｎｉｔｚ——据传说是穆罕默德所知道和使用的一种几乎神

话般的火器——则更不用说了。九世纪的著作家马可·格雷克提

到一个配方——六分硝石、二分硫磺、一分木炭，这和真正的火

药成分是非常近似的。２０４在欧洲的著作家中，罗吉尔·培根大约在

１２１６年在他的“论魔法的荒淫”２０５一书中最先提出了相当精确的

火药配方，但是在这以后整整一百年，西方各国还不知道使用火

药。阿拉伯人看来很快就丰富了从中国人那里得到的知识。根据

孔代所写的“摩尔人在西班牙的历史”，在１１１８年萨拉哥沙围攻

战时期就使用火炮了，而在１１３２年，西班牙除制造其他火炮外还

铸造了四磅长炮。２０６大家知道，１１５６年阿布德 艾尔 穆敏利用火器

夺取了阿尔及利亚崩港附近的穆罕默迪亚，而在次年利用发射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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矢和石块的火器击退了卡斯提尔人，守住了西班牙的涅布拉城。如

果说阿拉伯人在十二世纪使用的发射器的特点至今还不清楚的

话，那末下列事实却是不容置疑的，即在１２８０年已使用火炮攻打

哥多瓦，而到十四世纪初火炮的知识就由阿拉伯人传给了西班牙

人。１３０８年，斐迪南四世利用火炮夺取了直布罗陀。１３１２年和

１３２３年在巴萨、１３２６年在马尔托斯、１３３１年在阿利康特的强攻中

都使用了火炮；在上述围攻战中有几次火炮还发射了燃烧弹。使

用火炮的知识又从西班牙人那里传到欧洲其他各国。法国人在

１３３８年围攻吉约姆山时使用了火炮，同年，普鲁士的德意志骑

士２０７也使用了火炮。到１３５０年，火器已流传到西欧、南欧和中欧

各国。火炮起源于东方这一点，还可以从欧洲最古的火炮的制造

方法中得到证实。那时，火炮是用锻铁条焊成圆筒、外面用大铁

箍箍紧而制成的。火炮由几部分组成，可拆卸的炮尾部是在射击

时待火炮装填完毕后才装在炮筒上的。中国和印度最古的火炮也

完全是这样制造的，它们同欧洲最古的火炮属于同样早的年代，甚

至更早。大约到十四世纪，不论是欧洲的或是亚洲的火炮，构造

都非常简陋，这说明炮兵当时还处在幼年时代。这样，火药的发

明及其用于火器上的时间虽然还不能肯定，但是我们至少可以确

定它最初成为军事上的重要因素的时间；在十四世纪，不论什么

地方的火炮都很笨重，这说明那时的火炮还刚刚开始作为常备武

器。欧洲十四世纪的火炮是很笨重的。大口径火炮只有拆卸成几

部分才能搬运，而且每一部分要占用一辆马车。甚至小口径火炮

也异常笨重，因为那时还不知道火炮和炮弹之间以及炮弹和装药

之间的正确比重。火炮放置在阵地上时，还要为每门火炮设置一

个木架或垫板之类的东西，以便将火炮架在上面射击。根特城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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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门炮，连同它的垫板，共长５０英尺。当时人们还不知道炮架。

在大多数场合下，火炮和我们现在的臼炮一样，是以很大的射角

进行射击的，因此在使用爆炸弹以前，射击效果一直是很小的。火

炮通常发射球形石弹，而小口径火炮有时则发射铁箭。虽然火炮

有上述缺点，但是它不仅在攻城和守城时使用，而且在野战中和

军舰上也使用。早在１３８６年，英国人就缴获了两艘装备有火炮的

法国军舰。如果以“玛丽 玫瑰号”（于１５４５年沉没）上取下的火

炮为例，那就可以看出，这些最初的舰炮架设在特制的木座上，并

且固定在上面，因此不可能有不同的射角。

在十五世纪，火炮的构造和使用都有了很大的改进。火炮开

始用生铁、铜或青铜铸造。可拆卸的炮尾部逐渐被淘汰，这时火

炮已铸成一个整体。最好的铸造厂是在法国和德国。法国人还首

先尝试在攻城时把火炮调到前面，在掩护下架炮。约在１４５０年出

现了类似堑壕的工事，不久毕罗兄弟便建立了第一批破城炮队；法

国国王查理七世依靠这些炮队在一年内就把英国人以前夺去的全

部要塞夺了回来。但是作了最大改进的是法国国王查理八世。他

彻底取消了可拆卸的炮尾部，开始铸造完整的青铜火炮，采用了

炮耳轴和带车轮的炮架，并且只使用生铁实心弹。他还统一了火

炮的口径，通常把较轻的火炮用于野战。在这些火炮中，双管炮

装置在用３５匹马牵引的四轮炮架上，其余的火炮则装置在用２匹

到２４匹马牵引的双轮炮架上，炮架尾部拖在地上。每门火炮都固

定有一组炮手，炮兵勤务有了专门的组织，这就使野战炮兵第一

次成为一个特殊的兵种。小口径火炮相当灵便，在作战时可以和

其他部队一起移动，甚至不会落在骑兵的后面。正是这一新的兵

种保证查理八世在意大利取得了惊人的胜利。当时意大利的火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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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然用犍牛驮运，由几个部分组成，在选定了阵地以后还得架设

在垫板上；它们发射石弹，一般都很笨重，因此法国人一小时发

射的炮弹比意大利人一整天发射的还要多。法国人依靠野战炮兵

取得了胜利的福尔诺沃会战（１４９５年）２０８，震动了整个意大利，于

是这一新兵种便被认为是无敌的。马基雅弗利的著作“兵法”２０９，就

是专门论述如何巧妙地配置步兵和骑兵以防止这个新兵种的杀伤

的。查理八世的继承者路易十二和弗朗斯瓦一世继续改进自己的

野炮，并使它们更加轻便。弗朗斯瓦把炮兵组成一个特殊部门，属

炮兵总监指挥。他的野炮在马利尼亚诺会战（１５１５年）中粉碎了

一向无敌的、人数众多的瑞士长矛队；它们从一个翼侧阵地迅速

转移到另一个翼侧阵地，就这样决定了会战的结局。中国人和阿

拉伯人知道爆炸弹的制造和使用方法，这方面的知识可能就是从

他们那里传到欧洲各国的。但是在欧洲开始使用这种炮弹和臼炮

（现在臼炮就发射这种炮弹）仍然不早于十五世纪下半叶；一般认

为这种炮弹和炮的采用应归功于里米尼的长官庞多尔福·马拉特

斯塔。最初的爆炸弹是两个空心的金属半球体旋在一起制成的；铸

造整个的空心爆炸弹的方法只是以后才发明的。

查理五世皇帝在野炮的改进方面并不落后于他的对手法国

人。他采用了前车，这样两轮炮架在转移时就成为四轮炮车，有

利于更快地运动和通过起伏地。例如，在１５５４年的朗蒂会战２１０中，

牵引这些轻炮的马匹就是跑步前进的。

关于炮兵以及炮弹飞行问题的理论研究，也是在这个时期开

始的。人们认为意大利人塔尔塔利亚揭示了这样一个事实，即ｉｎ

ｖａｃｕｏ〔在真空中〕４５度的射角可使炮弹达到最大的飞行距离。西

班牙人科耳亚多和乌凡诺也进行了类似的研究。这就奠定了炮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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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的理论基础。几乎在同一时候，万诺乔·比林古乔对铸造技术

的研究（１５４０年），大大改进了火炮的制造法，而哈特曼又发明了

口径比例表，用它可以按火炮各部分与炮口直径的比例去计算火

炮各部分的尺寸，这就为火炮的构造提出了一定的标准，并为制

定可靠的理论原则和以经验为基础的一般规则开辟了道路。

火炮改进的最初结果之一，是筑城法的彻底变革。从亚述和

巴比伦王朝时代以东，筑城法只有很小的发展。但是，当时新式

火炮已能在旧式石墙的任何地方打开缺口，因此就需要发明一种

新式工事。防御工事的构造应当使暴露于围攻者火炮平射火力之

下的石质部分尽量减少，并使强大的火炮能够配置在土堤上。旧

式石墙被仅用石块做复盖的土堤代替，而不大的侧防塔楼则改为

大的五角棱堡。工事上的一切石砌部分，开始逐渐得到外围土质

工事的掩护，以免受到敌人的平射火力；到十七世纪中叶，要塞

防御手段又胜过了进攻手段，直到沃邦再度使后者占居优势为止。

在这以前，装填的方法是直接把散装的火药填进火炮。大约

在１６００年，开始使用药包，即装有定量火药的粗麻口袋。这样，

装填所需的时间就大大缩短，并且由于装药量更加一致而保证了

更大的射击精度。大约在同一时期，还有另一项重要的发明，即

链式霰弹和普通霰弹的发明。而能用来发射空心弹的野炮，也是

在这一时期制造出来的。在西班牙对尼德兰的战争２１１时期进行的

多次围攻，大大促进了防守和攻击要塞用的火炮的改进，特别是

促进了臼炮和榴弹炮、爆炸弹、燃烧弹和炽热的实心弹的使用方

法的改进，以及点火具和其他的军用烟火器材的制造方法的改进。

十七世纪初，人们还使用着各种口径的火炮——从四十八磅炮到

口径最小的、只能发射半磅实心弹的鹰炮。野炮虽然有了许多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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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但毕竟还很不完善，因此必须有所有上述各种口径的火炮，才

能大致上取得我们今天用少量六磅到十二磅中口径火炮所达到的

效果。那时，小口径火炮灵便，但是威力小；大口径火炮威力很

大，但是不灵便；而中口径火炮无论就威力或灵活性而言都不足

以完成所有的任务。因此，当时保留了各种口径的火炮，并且把

不同的火炮编在一起，每个炮兵连通常拥有常用的各种口径的火

炮。火炮的射角用高低楔来确定。炮架仍和以前一样笨重，当然，

每种口径的火炮仍需要有专门的炮架，所以在战场上几乎不可能

携带备用的车轮和炮架。车轴是木制的，其尺寸根据火炮的口径

而定。而且同一口径的火炮及其炮架的大小也都不一样，因为各

地还保留着许多旧式火炮，此外，一个国家中不同工厂制造的火

炮在构造上也不相同。药包仍然只用于要塞炮；而在战场上是用

小铲将散装火药装进火炮，然后再装上药塞和炮弹的。点火孔内

也要装填散装火药。整个装填过程非常缓慢。炮匠不算作正规军

的兵士，他们组成一个特殊的行会，招收学徒，并且宣誓不泄露

本行的秘密。当战争爆发时，作战双方都尽可能招募更多的、比

平时要多得多的炮匠。招募来的每个炮匠或炮手指挥一门火炮，配

有一匹乘马和一个学徒，并按他要求的数量配备专业助手，而搬

运重炮所需的人员还不包括在内。炮手的报酬比兵士多三倍。当

战争爆发时，炮兵用的马匹由承包人供给，承包人还按照合同提

供挽具和驭手。在会战中，火炮成一线配置在阵线前面，这时火

炮从前车上卸下，马匹则卸套；接到前进的命令时，火炮架上前

车，套上马前进；口径较小的火炮在短距离内有时就用人力转移。

火药和炮弹用另外的车辆运送；前车上还没有弹药箱。移动、装

填、装导火药、瞄准和射击，所有这些操作过程从我们现代的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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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看来都是极端缓慢的，而且在技术这样不完善、对于炮兵学几

乎完全缺乏科学研究的条件下，命中率必然是很小的。

在三十年战争时期，古斯达夫 阿道夫攻入德国，标志着炮兵

学的巨大进步。这位伟大的统帅取消了口径过小的火炮，最初代

之以他的所谓蒙皮炮，即用绳子和皮革包扎着的轻锻铁管。这种

炮只用来发射链式霰弹，这样，链式霰弹就第一次用于野战；而

在这以前，链式霰弹只用来保卫要塞的壕沟。古斯达夫 阿道夫除

了链式霰弹和普通霰弹外，还在自己的野战炮兵中使用了药包。由

于蒙皮炮不够坚固，后来就代之以生铁制的四磅轻炮，它的长度

是口径的１６倍，加上炮架共重６英担，用双马牵引。每个步兵团

配有这种炮两门。这样，由于用新式火炮代替了口径虽小但比较

笨重的旧式火炮，就出现了团炮，它在许多国家的军队中一直保

持到本世纪初。团炮最初只用来发射霰弹，但是很快也能用来发

射球形实心弹了。重炮则单独编为强大的炮兵连，在军队翼侧上

或中央前占据有利的阵地。这样，轻炮和重炮的这种区分和炮兵

连的编成，奠定了野战炮兵战术的基础。瑞典炮兵总监托尔斯顿

森将军大大推动了这些革新，由于这些革新，野战炮兵第一次成

为一个独立的兵种，遵循着它自己特殊的用于战斗的原则。大约

也在那时，还有两项重要的发明。约在１６５０年发明了水平调整螺

杆，它使用到格里博瓦尔时代；约在１６９７年，开始采用装满火药

的管子作为起爆管，以代替点火孔内的散装火药，这样，瞄准和

装填过程都简便多了。另一个重大的改进是发明了在短距离内转

移火炮用的牵引索。在十七世纪，战场上使用的火炮数量很多。在

格累芬哈根会战中，古斯达夫 阿道夫率领２万名兵士，共有火炮

８０门，在奥得河畔法兰克福会战中，１８０００名兵士共有火炮２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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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
２１２
在路易十四战争时期，拥有１００—２００门火炮是通常的现象；

在马尔普拉克会战２１３中，作战双方都有近３００门火炮；这在当时说

来是在一个战场上集中的火炮的前所未有的最大数量。这一时期

在野战中使用臼炮是相当经常的。法国人仍然保持了在炮兵方面

的优势。他们在１６７１年建立了炮兵团，规定了不同的军官职务和

等级，从而首先废除了旧的行会制度，把炮匠编入军队作为基干

兵。这样一来，这部分武装力量就被认为是一个独立的兵种，而

它的军官和兵士的训练也就由国家掌管了。１６９０年，法国创办了

一所炮兵学校，它至少在成立后的五十年内是世界上唯一的炮兵

学校。１６９７年，圣雷米出版了一本炮兵学手册２１４，这在当时是一

本很好的书。但是，由于炮兵方面的“秘密”仍然保守得非常严，

因此其他各国进行的许多改革，法国还不知道；而且欧洲各国的

火炮构造和炮兵编成也有很大区别。例如，荷兰发明的榴弹炮，到

１７００年已为大多数国家的军队所采用，但是法军还没有装备这种

火炮。拿骚的摩里茨伯爵首先采用的装置在前车上的弹药箱，法

国并不知道，而其他各国也很少采用。因为火炮、炮架和前车都

过于笨重，已经无法再加上弹药的重量了。口径最小的火炮，包

括三磅炮在内，实际上已不用了，但是法国还没有轻型的团炮。在

上述各时期，火炮装药一般都很重，最初装药和实心弹的重量是

一样的。虽然当时火药的质量不好，但是这些装药产生的力量仍

然比现在用的装药所产生的力量大得多。这就是火炮笨重的主要

原因之一。为了经受住这种装药的爆炸作用，青铜加农炮的重量

往往是炮弹重量的２５０—４００倍。但是，加农炮的重量必须减轻，

这就要求把装药逐渐减少；大约到十八世纪初，装药的重量通常

就只有炮弹重量的一半了。臼炮和榴弹炮的装药量视目标距离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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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通常都不大。

在十七世纪末和十八世纪初，大部分国家的炮兵都编入了军

队，失去了中世纪的行会性质，被认为是一个特殊的兵种，因此

也就有了正常的和迅速的发展的可能。结果，几乎立即有了非常

显著的改进。火炮的口径和种类既杂乱又繁多，一切已有的、凭

经验得来的规则并不可靠，而确定不移的原则又根本没有，这种

种情况这时已引起人们注意，并且再也不能容忍了。因此，到处

都大规模地进行试验，试图确定：各种口径的火炮的作用；口径

同装药量、同火炮重量及火炮长度的关系；火炮各部分金属重量

的比例；射程以及后座力对炮架的作用等等。在１７３０—１７４０年这

一时期，贝利多尔在法国拉费尔，罗宾斯在英国以及帕帕契诺·

丹东尼在都灵都领导了这种试验。结果，火炮的口径大为统一，火

炮各部分的金属重量的比例更加适当，装药量普遍减少，装药的

重量是炮弹重量的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在发展炮兵学原理方面，

也取得了像上述改进那样大的进步。伽利略奠定了抛物线理论的

基础，他的学生托里拆利以及安德森、牛顿、布朗德尔、别尔努

利、沃尔弗和欧勒等人则进一步研究了炮弹的飞行、空气的阻力

和炮弹偏差的原因。上述这些炮兵实验家对炮兵学中数学方面的

发展也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在弗里德里希大帝时代，普鲁士的野炮又一次大大减轻了。团

属短管轻炮的长度不超过口径的１４倍、１６倍或１８倍，重量是炮

弹重量的８０—１５０倍；在当时主要由步兵火力决定战斗结局的情

况下，这样的轻炮被看做是具有足够射程的火炮。因此，这个国

王便按照上述长度和重量方面的比例改造了他所有的十二磅炮。

奥地利人在１７５３年仿效了这种做法，其他大多数国家也这样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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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但是弗里德里希自己却在他统治的后半期又用强大的长管炮

装备了预备队炮兵，因为莱滕会战的经验使他相信了这种炮的火

力的优越性。弗里德里希大帝让自己的一部分炮兵连的炮手乘马，

从而建立了骑炮兵这样一个新的兵种，骑炮兵用来支援骑兵，就

像步炮兵用来支援步兵一样。这一新兵种具有很大的威力，因而

很快就被大多数国家的军队所采用；在某些国家的军队，如奥地

利军队中，炮兵不是乘马，而是乘在一种特制的车辆上。在十八

世纪，各国军队的火炮数量还是很多的。弗里德里希大帝拥有的

火炮数量是：１７５６年在７万名兵士中有２０６门，１７６２年在６７０００

名兵士中有２７５门，１７７８年在１８万名兵士中有８１１门。这些火炮

除团炮随各营行动外，都编成大小不同的炮兵连，每个炮兵连有

６至２０门火炮。团炮随同步兵一起前进，而炮兵连则在选定的阵

地上进行射击，有时还前进到下一个阵地，但是通常就停在这里，

直到会战结束。在运动性方面，这些火炮都还远不能令人满意，库

奈斯多夫会战之所以失败，就是因为不能在决定性时刻把火炮调

来。普鲁士将军泰佩尔霍夫还建立了野战臼炮连，轻臼炮是用骡

子驮载转移的；但是１７９２年和１７９３年的战争证明这种臼炮没有

用处，此后不久它就被淘汰了。这一时期，炮兵学在德国有了特

别重大的发展。斯特伦泽和泰佩尔霍夫在这一方面写了一些有益

的著作２１５，但是当时最卓越的炮兵专家是夏恩雷斯特。他所写的炮

兵手册是炮兵学方面第一部全面的、真正的科学著作，而早在

１７８７年就已出版的他的一本军官手册中，就已开始科学地论述了

野战炮兵的战术２１６。夏恩霍斯特的著作虽然在许多方面已经过时，

但是至今仍然是权威的著作。奥地利的维加将军、西班牙的摩尔

拉将军、普鲁士的霍伊尔和鲁弗鲁瓦也都写了有价值的炮兵学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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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２１７
。１７３２年，法国人采用瓦耳埃尔的办法改编了炮兵；他们保

留了二十四磅、十六磅、十二磅、八磅和四磅加农炮，并采用了

８英寸榴弹炮。但是他们的火炮在结构上仍大不相同；加农炮的长

度为口径的２２倍到２６倍，重量大约为炮弹重量的２５０倍。格里

博瓦尔将军在七年战争时期曾在奥地利军队服役，知道普鲁士和

奥地利新编炮兵的优越性，因此终于在１７７４年使法国炮兵采用了

他提出的新编制。攻城炮兵与野战炮兵彻底区分开了。攻城炮兵

由十二磅以上的全部火炮和全部旧式的十二磅重加农炮编成。野

战炮兵则由十二磅、八磅和四磅加农炮（长度均为口径的１８倍，

重量均为炮弹的１５０倍）以及６英寸榴弹炮编成。加农炮的装药

量最后确定为炮弹重量的三分之一，并采用了高低调整螺杆，炮

和炮架的每一部分都是按照规定的型式制造的，以便用库存的预

备品来替换。法国炮兵所使用的各种运输工具只需７种车轮和３

种车轴就够了。虽然大多数国家的炮兵都知道使用前车上的弹药

箱来运送弹药，但是格里博瓦尔在法国没有采用这种弹药箱。四

磅加农炮配属给步兵，每个步兵营有这样的炮两门，八磅和十二

磅加农炮则编成单独的炮兵连，作为预备队炮兵，每个炮兵连有

一个野战铁工场。组成了辎重队和工役连。总的说来，格里博瓦

尔的炮兵是第一个根据当代的要求建立的。他的炮兵在火炮各部

分的比例上、在兵器和编制上，都证明自己比当时任何一个国家

的炮兵优越，而且在许多年内一直是各国炮兵的榜样。

由于格里博瓦尔的各种改革措施，法国炮兵在革命战争时期

比其他各国的炮兵都强大，并且很快地成为拿破仑手中的威力空

前强大的一支兵力。１７９９年法国最后取消了团炮，同时，由于欧

洲各地使用了大量六磅和三磅加农炮，法军也装备了这两种火炮；

４０２ 弗 · 恩 格 斯



除了这两种情况外，法国炮兵没有发生任何变化。所有的野战炮

兵都编成炮兵连，每连有６门火炮，其中１门通常是榴弹炮，其

余５门则是加农炮。但是，如果说在炮兵的兵器方面没有或几乎

没有发生任何变化，那末在炮兵的战术方面则有很大的改变。虽

然火炮的数量由于团炮的取消而稍有减少，但是火炮在战斗中的

作用由于火炮得到了巧妙的使用而增强了。当时，拿破仑使用配

属给步兵师的一些轻炮来达到发起战斗和迫使敌人暴露兵力等目

的，而把大部分炮兵留作预备队，直到决定了主要攻击目标时为

止；等到主要攻击目标一确定，这些炮兵就出敌不意地编成庞大

的炮队，共同袭击这一目标，从而以猛烈的轰击为步兵预备队最

后的攻击作准备。在弗里德兰德会战①中有７０门火炮，在瓦格拉

姆会战中有１００门火炮，都是按照这种方法排成一线的；在博罗

迪诺会战②中，由８０门火炮编成的炮队为奈元帅向谢明诺夫村攻

击作了准备。另一方面，拿破仑编成的大量骑兵预备队需要相应

的骑炮兵部队来支援，于是骑炮兵又受到了很大的重视。法军有

大量的骑炮兵，而且在实践中首创了骑炮兵所特有的战术使用方

法。如果没有格里博瓦尔的改革措施，就不可能产生炮兵的这种

新的使用方法；而改变战术的必要性，即促使欧洲大陆所有国家

的军队逐渐地、稍加改变地采用了这些改革措施。

截至法国革命战争初期，英国炮兵一直处于无人过问的境地，

远远落后于其他各国的炮兵。英军每个营有两门团炮，但是根本

没有预备队炮兵。炮车用单马纵列挽曳，而驭手持长鞭随车步行。

马和驭手都是雇来的。火炮的构造非常落后，火炮在转移时，除

了很近的距离外，马只能慢步前进。他们还没有骑炮兵。但是，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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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１８００年经验表明原有的炮兵不能令人满意以后，斯皮尔曼少校

对炮兵进行了根本的改革。前车改用双马纵列挽曳，火炮编成６门

制炮兵连，总之采用了大陆各国已经采用了一个时期的改革措施。

由于不惜金钱，英国炮兵很快就成为衣着最讲究、装备最优良最

齐全的一支炮兵了。新建立的骑炮兵很受重视，它很快就表现出

勇敢、迅速和动作准确的特点。至于炮兵兵器方面的革新，则仅

限于炮车构造的改进。单尾炮架和带有弹药箱的前车，后来为大

陆上大多数国家所采用。

在这一时期，炮兵和军队其他各组成部分的比例稍微固定一

些。火炮数量最多的是皮尔马森斯会战２１８中的普鲁士军队——１

０００名兵士中就有７门火炮。拿破仑认为每１０００名兵士有３门火

炮就足够了，而这一比例就成了一种常规。这时还规定了每门火

炮应有的炮弹数量，即一门炮的炮弹不少于２００发，其中四分之

一或五分之一是霰弹。在拿破仑垮台后的和平时期内，欧洲列强

的炮兵都逐步进行了改革。各地都取消了三磅和四磅轻炮，大多

数国家采用了英国炮兵的经过改进的炮架和弹药箱。几乎到处都

规定装药的重量为炮弹重量的三分之一，火炮的重量为炮弹重量

的１５０倍或接近１５０倍；火炮的长度则为口径的１６—１８倍。法国

人在１８２７年改编了自己的炮兵。他们给野炮规定了以下标准：八

磅和十二磅炮，长度为口径的１８倍，装药量为炮弹重量的三分之

一，火炮的重量为炮弹重量的１５０倍。他们采用了英国式的炮架

和弹药箱；这种前车上的弹药箱，法军还是初次采用。八磅和十

二磅炮连的编成中分别包括有口径为１５厘米和１６厘米的两种榴

弹炮。野战炮兵这种新编制的特点是非常简单。在法军野炮连所

使用的一切运输工具中，只有两种炮架、一种前车、一种车轮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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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车轴。此外，他们还建立了特种山炮兵，它由口径为１２厘米

的榴弹炮组成。

现在，英国野战炮兵几乎完全由九磅炮组成，这种炮的长度

为口径的１７倍，重量按炮弹重１磅、炮重１１２英担计算，装药量

是炮弹重量的三分之一。每个炮兵连有两门５１２英寸的二十四磅

榴弹炮。在不久以前的对俄战争①中，六磅和十二磅加农炮根本没

有调到战场上去。他们使用两种车轮。不论英国或法国的步炮兵，

炮手都是乘在带有弹药箱的前车上转移的。

普鲁士军队装备有六磅和十二磅加农炮，炮的长度为口径的

１８倍，重量为炮弹重量的１４５倍，装药量为炮弹重量的三分之一。

榴弹炮的口径是５１２英寸和６
１
２英寸。每个炮兵连有６门加农炮

和２门榴弹炮。他们使用两种车轮和车轴以及一种前车。炮架是

格里博瓦尔式的。在步炮兵中，为了迅速转移，５名炮手（足够操

炮的人数）坐在前车上和骑在辕外马上转移，其余３名炮手则各

自随火炮前进。因此，弹药箱不像法国军队或不列颠军队那样，和

火炮连在一起，而是单独组成一个纵队，作战时配置在敌人射击

范围以外的地方。在１８４２年，采用了英国式的经过改进的弹药箱。

奥地利炮兵装备有六磅和十二磅加农炮，炮的长度为口径的

１６倍，重量为炮弹重量的１３５倍，装药量为炮弹重量的四分之一。

奥地利的榴弹炮和普鲁士军队使用的榴弹炮相似。一个炮兵连由

６门加农炮和２门榴弹炮组成。

俄国炮兵装备有六磅和十二磅加农炮，炮的长度为口径的１８

倍，重量为炮弹重量的１５０倍，装药量为炮弹重量的三分之一。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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弹炮的口径是５英寸或６英寸。根据口径和任务的不同，炮兵连

由８门或１２门炮组成，其中加农炮和榴弹炮各占一半。

撒丁军队装备有八磅和十六磅加农炮以及口径与此相同的两

种榴弹炮。德意志各小邦的军队都装备有六磅炮和十二磅炮；西

班牙军队装备有八磅炮和十二磅炮；葡萄牙、瑞典、丹麦、比利

时、荷兰和那不勒斯的军队则装备有六磅炮和十二磅炮。

英国炮兵在斯皮尔曼少校的改革措施的基础上得到的发展，

以及因此而引起的炮兵界对于进一步采取改革措施的兴趣，还有

大不列颠庞大的海军炮兵的存在为炮兵的进步所提供的十分有利

的条件，这一切促成了许多重要的发明。英国的烟火剂和火药比

其他各国都好，而英国的空炸信管的准确性也是无与伦比的。英

国炮兵不久以前的一个重要发明，就是榴霰弹（一种装满弹子、在

飞行过程中爆炸的空心弹），因此，霰弹的有效射程就和球形实心

弹的射程一样远了。不管法国的设计家和组织者的本领多么大，法

军恐怕是唯一未能采用这种威力巨大的新式炮弹的军队。他们还

不会配制空炸信管所需的药剂，而这正是全部问题的关键。

路易 拿破仑提出了一种新式野炮，看来法国现在正在逐渐采

用这种野炮。目前装备的四种加农炮和榴弹炮，全部要用这种轻

型的十二磅加农炮来代替，它的长度是口径的１５．５倍，重量是

炮弹重量的１１０倍，装药量是实心弹重量的四分之一。在用减装

药时，这种加农炮应当发射１２厘来的爆炸弹（目前山炮用这种炮

弹），这样就可以代替专门发射空心弹的榴弹炮。法国四个炮兵学

校进行的各次试验都很成功，而且法国人还肯定地认为，在克里

木战争中这种加农炮显然优越于大部分是六磅炮的俄国加农炮。

但是，英国人确信他们的九磅长管加农炮在射程和射击精度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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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优于这种新式加农炮。这里必须指出，他们首先使用过这种装

药量为炮弹重量四分之一的轻型十二磅加农炮，但不久就放弃了。

路易 拿破仑的炮显然就是这种炮的仿造。用普通加农炮发射爆炸

弹的方法，则是向普鲁士军队学来的，普鲁士军队在围攻时用二

十四磅加农炮发射爆炸弹来完成一定的任务。但是路易 拿破仑的

这种加农炮的质量仍然有待实践的检验，而由于没有专门公布过

关于这种火炮在最近一次战争中的作用的任何资料，我们在这里

也就不可能对这种火炮的优劣作出定论。

炮兵学的研究对象包括：火炮用实心弹、空心弹和其他炮弹

进行射击的规律以及通过试验而确定的射击规则；炮弹飞行距离、

射角和装药量之间的已知的关系；炮弹与膛壁之间的空隙所起的

影响和造成射弹偏差的其他原因所起的影响；命中率以及战时可

能发生的各种情况。ｉｎｖａｃｕｏ〔在真空中〕朝非垂直方向抛掷任何

重物，都会形成一条抛物线，这一事实虽然是炮兵学的基本原则，

但是随着运动物体速度的增长而不断增大的空气阻力，却使抛物

线理论在炮兵方面的实际运用中发生极大的变化。例如，炮弹初

速为每秒１４００—１７００英尺的火炮，其弹道和理论上的抛物线相

差很大，以致只要成２０度左右的射角射击，就能达到最大的飞行

距离，而按照抛物线理论，这一射角却应当是４５度。人们根据实

验的结果相当准确地断定了这种偏差量，并依此确定了每种火炮

在采用一定的装药向一定的距离射击时应有的射角。但是，影响

炮弹飞行的还有许多别的因素。首先是存在着空隙，即炮弹直径

和炮膛直径有差别，因为为了便于装填，炮弹直径应小于炮膛直

径。这种空隙，第一使装药爆炸时膨胀的气体漏掉，换句话说，使

爆炸力量减弱；第二使炮弹不能在赋予的方向上正确飞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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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方向偏差或高低偏差。其次，装药的重量和它在发射时的状

况必然是不一样的；炮弹由于其重心与圆心不一致而产生的偏心

现象，也引起各种偏差，偏差的大小则决定于发射时重心与圆心

的相对位置；此外还有许多别的因素，使炮弹虽然看来是在同样

的条件下飞行，但是产生的结果却不相同。我们已经看到，各国

野炮的装药量几乎都是炮弹重量的三分之一，而野炮的长度都是

口径的１６—１８倍。在采用这种装药量时，野炮如果进行直射（那

时炮身处于水平状态），那末炮弹约在３００码的距离上落地；如果

增大射角，射程可增至３０００或４０００码。但是距离这样远时，炮

弹即失去命中目标的任何可能性，因此野炮的有效射程不超过

１４００码或１５００码，而且即使在这样的距离上，６发或８发炮弹中

也只可能有１发命中目标。在用实心弹和爆炸弹射击时，加农炮

能起决定性作用的距离（即对战斗的结局能起影响的距离）是６００

码到１１００码；在这样的距离内，命中率的确要大得多。例如，据

计算，六磅加农炮对标示步兵营强攻纵队正面的靶子（长３４码，

高２码）射击时，在７００码距离上的命中率约为５０％，在９００码

距离上的命中率约为３５％，在１１００码距离上的命中率约为

２５％。九磅和十二磅加农炮的射击效果比较好一些。１８５０年在法

国进行的试验中，用当时装备的八磅和十二磅加农炮对长３０米、

高３米的靶子（标示骑兵队）射击时，取得了以下成绩：

距离（米） ５００ ６００ ７００ ８００ ９００

命中率 十二磅加农炮…………６４％ ５４％ ４３％ ３７％ ３２％

八磅加农炮……………６７％ ４４％ ４０％ ２８％ ２８％

  虽然这个靶子比上述靶子高出二分之一，但是射击成绩平均

来说低于上述成绩。野战榴弹炮的装药量与炮弹重量的比例，比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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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炮的要小得多。这是因为炮身短（炮身长度是口径的７倍到１０

倍），而且射击时必须采用大射角。榴弹炮在以大射角进行射击时，

如果采用重装药，冲向后下方的后座力会使炮架受到很大的压力，

以致在几次发射后炮架就会损坏。由于这一原因，在大多数大陆国

家的炮兵中，一门野战榴弹炮有重量不同的几种装药，这样，炮兵

就能用不同的装药配合不同的射角来保证向所要求的距离射击。

在不采用这种方法的地方，例如在英国炮兵中，榴弹炮的射角必然

很小，只稍稍大于加农炮的射角；英国二十四磅榴弹炮在采用２１２

磅装药和４度射角时，其射表中所标示的射程不超过１０５０码；九

磅加农炮如以这种射角射击，则其射程达１４００码。在德意志各邦

的军队中，大多数都采用一种特殊的短管榴弹炮，这种炮可以采用

１６度到２０度的射角，因此与臼炮相似；它的装药量必须小些。这

种榴弹炮和普通的长管榴弹炮比较起来，它的优越性在于可以用

爆炸弹轰击地褶后面的隐蔽阵地等目标。但是当射击移动的目标，

如军队时，这种优越性就值得怀疑了；尽管当平射火力达不到的目

标固定不动时，它仍然有很大的作用。至于进行平射，这种短管榴

弹炮则因为炮身短（相当于口径的７—１６倍）、装药少而完全不适

用了。在根据面临的任务（平射或曲射）而以一定的射角射击时，为

了达到不同的射程，装药量应当是各不相同的；普鲁士野战炮兵也

使用这种短管榴弹炮，它们采用的装药不少于十二种。一般说来，

榴弹炮是一种极不完善的火炮，因此愈能早日用效果良好的、发射

爆炸弹的野战加农炮来代替就愈好。

在要塞中、在围攻时以及在军舰上使用的重炮，有不同的类

型。在最近一次对俄战争以前，围攻时一般不使用比二十四磅加

农炮更重的火炮；只在万不得已时才使用少数三十二磅加农炮。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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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从塞瓦斯托波尔围攻战起，就不再区分攻城炮和舰炮了，或

者更确切地说，忽然发现重型舰炮在轰击堑壕和土质工事时的作

用比一般轻型攻城炮大得多，所以从此以后这种重型舰炮在很大

程度上应该是围攻战中的决定性武器。在攻城炮兵和海军炮兵中，

往往同一种口径的加农炮有不同的类型，有短管轻炮和长管重炮。

由于在这种情况下，运动性的意义较小，所以往往为了专门的目

的而制造一些长度相当于口径２２—２５倍的火炮，其中有些火炮由

于炮身长，射击时竟和步枪一样准确。在这类较好的加农炮中，有

一种就是普鲁士的二十四磅青铜炮，它的长度是１０英尺４英寸，

即口径的２２倍，重６０英担；围攻时没有任何一种加农炮在击毁

敌人火炮方面能和它相比。但是，人们认为，火炮长度为口径的

１６—２０倍，就完全足以完成大多数的任务了；通常，人们宁愿把

火炮口径造大些，而不愿过分提高射击精度，因而，用６０英担的

生铁或铸炮青铜来铸造长度为口径１６—１７倍的三十二磅重炮照

例是最合适的。用生铁铸造的长９英尺、重６０英担的新式三十二

磅长管炮，是不列颠海军最好的火炮之一，它的长度为口径的１６．

５倍。有一种可旋转的、重１１２英担的六十八磅长管炮 ［ｐｉｖｏｔ

ｇｕｎ］，装备在全部的有１３１门火炮的螺旋推进器大型军舰上，它

的长度是１０英尺１０英寸，即略大于口径的１６倍；另一种可旋转

的、重９８英担的五十六磅长管炮，长１１英尺，即为口径的１７．５

倍。直到现在，军舰仍然装备有大量威力较小的火炮，如长度仅

为口径１１倍或１２倍的、炮筒是旋凿而成的火炮以及长度为口径

７—８倍的卡伦炮。但是还有另一种海军火炮，它是佩克桑将军在

三十五年以前发明的，而且从那时起就具有很大的作用，这就是

发射爆炸弹的加农炮。这种火炮经过了很多改进；目前，法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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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射爆炸弹的加农炮是与佩克桑设计的火炮最近似的一种，它仍

保留着圆柱形药室。而英国海军中，这种炮或者根本没有药室，或

者有一个稍小于口径的短截锥形药室；这种火炮的长度是口径的

１０—１３倍，只用来发射空心弹；但是上面提到的六十八磅和五十

六磅长管炮，则既可发射实心弹，也可发射爆炸弹。在合众国海

军中，达尔格伦上校设计了一种新式的发射爆炸弹的加农炮，这

是一种口径很大的短管炮（口径为１１英寸或９英寸）；这种炮一

部分已用来装备若干艘新式巡航舰。它的优越性尚待在战斗实践

中检验，实践会证明，它能否保证大型爆炸弹发挥巨大的威力，而

射击精度又不致受到影响；但是为了达到远射程，必然要采用大

射角，而这就不能不影响到射击精度。在攻城炮兵和海军炮兵中，

有各种不同的装药，就如同火炮本身有不同的构造和不同的目标

一样。为了在石质工事上打开缺口，要采用最重的装药，有些很

重的大口径火炮的重装药量达到炮弹重量的二分之一。但是相当

于炮弹重量四分之一的装药，一般说来，完全可以认为是对围攻

目标使用的中等装药，它的重量有时增到炮弹重量的三分之一，有

时则减到炮弹重量的六分之一。在军舰上每种火炮通常有三种装

药：大号装药用于对远距离目标和逃敌等射击，中等装药用于海

战中对中距离目标进行有效射击，减装药用于接舷战斗和发射链

弹。三十二磅长管炮的装药有相当于炮弹重量十六分之五、四分

之一和十六分之三的三种。对于短管轻炮和发射爆炸弹的加农炮

来说，装药和炮弹重量的比例当然还要小些；而且发射爆炸弹的

加农炮所使用的空心弹比实心弹轻。除普通加农炮和发射爆炸弹

的加农炮外，在攻城炮兵和海军炮兵中还有重榴弹炮和臼炮。榴

弹炮是一种短管炮，以１２度到３０度的射角使用爆炸弹进行射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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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固定在炮架上；臼炮则是一种更短的火炮，固定在托架上，通

常以２０度以上的射角，有时甚至以６０度的射角使用爆炸弹进行

射击。这两种火炮都是带药室的火炮，就是到在这两种炮上都有

一个药室，即用来填放装药的那部分炮膛，其直径小于炮管，即

炮膛的主要部分。榴弹炮的口径很少超过８英寸，但是臼炮的口

径达１３英寸、１５英寸或更大一些。臼炮发射爆炸弹时，由于装药

量少（相当于爆炸弹重量的二十分之一到四十分之一），射角大，

炮弹在飞行时受到的空气阻力较小，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抛物线

理论就可以用于炮兵射击的计算，而不致同实际结果相差很远。臼

炮的爆炸弹可以起爆炸作用，也可以当做燃烧弹使用，即从炮弹

的孔眼中喷出火焰使易燃物着火，它还可以靠自身的重量穿破拱

形的和其他形式的工事掩盖；在最后这种场合，最好采用大射角，

因为这能使炮弹飞得更高，因而在落下时能产生最大的惯力。榴

弹炮的爆炸弹首先是用来起侵彻作用，其次是用来起爆炸作用。臼

炮由于射角大，炮弹初速小以及由此所决定的空气阻力不大，它

的射程比其他任何一种火炮都要远。由于射击目标通常是整个城

市，不要求火炮有很高的射击精度，因此，重臼炮的有效射程有

时达到４０００码以上；英法的臼炮艇就在这种距离上轰击了斯维

阿波尔格。

围攻时各种火炮、炮弹和装药的使用问题，将在有关的条目①

中论述；海军炮兵的使用问题几乎是海军基本战术中有关战斗行

动部分的全部内容，因此不属于本条的范围。所以我们在这里只

就野战炮兵的使用和战术问题提出几点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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炮兵没有进行白刃战的武器；它的全部威力在于能从一定距

离进行射击。此外，只有当它占据阵地的时候，才保持着战斗准

备；而当火炮架在前车上或连上牵引索转移时，就暂时失去了战

斗力。由于这两个原因，在三个兵种中，炮兵比其他兵种具有更

大得多的防御特性；它的进攻能力实际上非常有限，因为进攻本

身是一种前进运动，而进攻的最高潮是白刃格斗。因此，在敌人

火力下前进、占据阵地以及进行射击准备，对于炮兵来说是危险

的时刻。炮兵的展开和射击前的运动应当利用地褶或步兵横队来

掩护。所以，炮兵应先配置在与规定占据的阵地相平行的一线上，

然后朝着正对敌人的方向进入阵地，这样做是为了使自己避免遭

到敌人的侧射。炮兵阵地的选择，不论从保证炮兵连的射击效果

来看，或者从避免敌人对炮兵连的射击来看，都是极其重要的事

情。自己火炮的配置应当保证使敌人最容易感受到火炮的威力，这

是一项首要的任务；另一项任务则是保证自己不受敌人火力的伤

害。良好的阵地应当设置在土质坚硬而又平坦、便于放置车轮和

架尾的地方；如果车轮停放不平，火炮就不可能准确地进行射击，

同时如果架尾陷入土中，后座力很快就会使炮架损坏。此外，阵

地应当有开阔的视界，便于观察敌人占领的地形，并能保证最大

的机动自由。最后，阵地前的地形，即炮兵连和敌人之间的地形，

应当便于我方火炮射击，而尽可能不利于敌人。坚硬而平坦的地

面是最有利的地形，它有利于跳弹作用的发挥，此时射弹即使是

近弹，一接触地面也能跳起飞向敌人。不同性质的土壤对于炮兵

射击的效果影响之巨大是令人惊讶的。在松软的土壤上，炮弹一

触及地面，即使一般地说不会立刻陷入土中，也必定会离开自己

的飞行方向，或者开始不规则地跳动。耕地垅沟的方向对于射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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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是对于用霰弹或榴霰弹进行的射击，有很大影响；如果垅沟

是横的，那末大部分炮弹将陷入土中。如果我方阵地直前是土质

松软的波状起伏地形，而再往前靠近敌方阵地是土质坚硬的平坦

地形，那末这种地形将有利于我炮兵射击，并保护我方不受敌方

火力的杀伤。在５度以上的斜坡向下或向上进行射击，或者从一

个山冈的顶部向另一山冈进行射击，是非常不利的射击条件。至

于掩蔽自己，不受敌人射击的问题，那末甚至很小的物体也有利

于这一点。勉强能掩蔽我方阵地的稀疏的栅栏、树丛或高杆作物，

都能妨碍敌人进行正确的瞄准。利用陡峭的小土堤配置火炮，就

能够免遭敌方最危险的炮弹的袭击。壕沟能成为很好的胸墙，而

起伏不大的地形上的棱线则具有最好的防护作用，我们可以把火

炮配置在棱线后面，使敌人只能看到火炮的炮口；如果选择这样

的阵地，那末落在阵地前面的每一发炮弹，都将从我方阵地上面

高高地跳过。如果在棱线上面为火炮挖掘一个深约２英尺的炮床，

并朝反斜面方向开一平坦的进出口，从而保证火炮能控制山冈的

整个正斜面，那末这样的阵地就更好了。拿破仑时代的法国人善

于特别巧妙地配置自己的火炮，其他各国人就是从法国人那里学

会这种技能的。炮兵阵地应当这样选择：对敌人说来，它是敌人

侧射和纵射火力达不到的地方，而对自己的军队说来，它不应当

造成他们运动的困难。火炮配置成横队时，各门火炮一般相距２０

码，但是没有必要死守这种练兵场上的规则。当火炮进入阵地时，

前车配置在火炮的直后，但是某些国家的军队的弹药车仍留在掩

蔽地内。如果弹药车用来载运炮手，那末它也不得不冒险停放在

敌人的有效射击范围内。炮兵连的火力应指向当时对我阵地威胁

最大的那部分敌人；如果我步兵即将开始攻击，那末炮兵连应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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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敌炮兵射击（如果他们尚未被压制的话），或者向大群步兵射击

（如果他们已暴露的话）；但是，当敌人部分兵力发起攻击时，炮

兵连就应当不顾对我射击的敌人的炮兵，而对向我攻击的敌人射

击。对敌人炮兵射击最有效的时机，是在敌人炮兵不能进行还击

的时候，也就是在敌人火炮架上前车、正在转移或者正从前车上

卸下的时刻。这时进行几次准确的齐射，就能在敌人中间造成极

大的混乱。过去曾有一项规则，即炮兵非万不得已不应当接近到

距敌人步兵３００码以内，也就是说不应当接近到步枪的射程以内；

现在这一规则很快就要过时了。在现代步枪的射程不断增大的情

况下，野战炮兵在步枪的射击范围以外已经不能顺利地行动，而

火炮及其前车、马匹和炮手形成相当大的一个目标，步兵用米涅

式步枪或者恩菲耳德式步枪从６００码的距离上就可以对这个目标

进行射击。很久以来人们一直认为，谁想活得久一些，谁就去当

炮兵，这种看法现在看来已经不符合实际情况了，因为步兵从远

距离进行射击，这在将来显然是对炮兵作斗争的最有效的方法。而

在任何一个战场上，步兵在距离炮兵阵地６００码的地方难道还会

找不到可靠的掩蔽地吗？

炮兵对进攻的步兵横队或纵队一向是具有优势的；用霰弹进

行几次成功的齐射或者向长纵队发射两三个实心弹，就能大大挫

伤敌人的士气。攻击者离炮兵愈近，炮兵的射击就愈有效；即使

在最后的时刻，炮兵也能够容易地转移，摆脱如此缓慢前进的敌

人，尽管成散兵线ｐａｓｇｙｍｎａｓｔｉｑｕｅ〔跑步〕进攻的ｃｈａｓｓｅｕｒｓｄｅ

Ｖｉｎｃｅｎｎｅｓ〔文森猎兵〕是否能在火炮架上前车以前追上炮兵，仍

然是个问题。

在与骑兵作战时，炮兵沉着应战就能保持优势。如果炮兵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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敌人前进到１００码以前不射击，然后用霰弹进行准确的齐射，那

末当烟尘消散的时候，骑兵离开炮兵还远。在任何情况下，将火

炮架上前车并企图退走，是最坏的做法，因为这时骑兵就肯定能

截获火炮。

在炮兵对炮兵的战斗中，决定胜败的是：地形特点、火炮的

口径、火炮的数量以及双方使用火炮的技能。然而必须指出，虽

然大口径火炮在远距离上射击具有不容置疑的优势，但是小口径

火炮随着距离的缩短，其作用就与大口径火炮逐渐接近，而在近

距离上则几乎与大口径火炮的作用相等。在博罗迪诺会战中，拿

破仑的炮兵主要是由三磅炮和四磅炮组成的，而俄国人的火炮大

部分是十二磅炮，但是法国人的小型火炮却对俄国十二磅炮具有

决定性的优势。

炮兵支援步兵或骑兵时，应当始终在他们的翼侧占据阵地。步

兵进攻时，炮兵应当以半连或排为单位与散兵线一起前进，有时

甚至稍稍在散兵线之前前进；当大群步兵准备刺刀冲锋时，炮兵

应立即快步前进到离敌人４００码的地方，用霰弹进行急促射，为

冲锋作准备。如果冲锋被击退，炮兵应对追击的敌人射击，直到

不得不退却时为止；如果冲锋成功，那末炮兵的火力就能有力地

促成战斗的胜利结束，这时一半火炮继续射击，另一半火炮前进。

骑炮兵作为支援骑兵的一个兵种，能够使骑兵具有它原来当然完

全没有的那种防御能力；现在，骑炮兵已成为各国最喜用的兵种

之一，而且在欧洲各国军队中都已经发展到了十分完善的地步。虽

然骑炮兵的任务是在骑兵便于行动的地区和骑兵一起作战，但是，

世界上还没有骑炮兵不能跑步通过骑兵所能通过的地形，只不过

不能保持队形的整齐一致罢了。各国骑炮兵都是由军队中最勇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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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熟练的骑手组成的；在各次大规模演习中，这些骑炮兵神气十

足地不顾障碍、炮火以及可能使骑兵受阻的种种情况，勇猛地向

前冲去。骑炮兵的战术在于勇敢和沉着。迅速行动、突然出现、急

速射击、随时准备转移并在骑兵难以通行的道路上运动，这些都

是优秀的骑炮兵的基本素质。骑炮兵由于经常变换位置，所以不

必专门去选择阵地；凡是离敌人近而敌人骑兵又不能到达的阵地，

都是好阵地；炮兵要在骑兵搏斗的高潮和低潮中随着马群冲上去

和退下来，正是在这种时候需要时刻表现出高超的骑木和奋发的

精神，在并不是所有骑兵都敢于冒险到达或者愿意跟踪前往的任

何地形上，出入于汹涌澎湃的战海之中。

在攻击和防守据点时，炮兵也采用同样的战术。炮兵的主要

作用始终是：在防御中向对我方威胁最大而又最直接的地点射击，

在攻击中向敌方最能成功地击退我方进攻的地点射击。炮兵的任

务还包括破坏坚固的障碍物，这时，应根据火炮的特点及其作用

而使用不同口径和不同种类的火炮：榴弹炮用来烧毁建筑物，重

炮用来破坏要塞大门、城墙和街垒。

所有这些意见都是就各国军队中的师属炮兵来谈的。但是，在

具有决定意义的大规模会战中，最重大的战果都是靠预备队炮兵

取得的。预备队炮兵在战斗过程中大部分时间配置在后面，在敌

人视界和射击范围以外，只是在进行最后突击的关头才调到前面，

集中轰击有决定意义的地点。预备队炮兵配置成长一英里或一英

里多的半月形队形，然后集中火力向较小的地段进行破坏性射击。

如果敌人不能以威力相当的炮兵进行回击，那末半小时的急速射

就解决问题了。在呼啸的弹雨下，敌人的兵力开始削弱，这时新

锐的步兵预备队投入战斗，进行最后一场激烈而短促的搏斗，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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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胜利。拿破仑在瓦格拉姆会战中就是这样为麦克唐纳的冲锋

作好准备的，因而成纵队进攻的３个师还没来得及放一枪或进行

白刃格斗，敌人的抵抗就被粉碎了。因此，可以认为，只是从这

些伟大的日子起才有了野战炮兵的战术。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５７年１０月中旬—

１１月２６日

载于“美国新百科全书”１８５８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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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 克 思

毕  若
２１９

  毕若·德·拉·比贡利，托马·罗伯尔，伊斯利公爵——法国

元帅；１７８４年１０月生于里摩日，１８４９年６月１０日死于巴黎。１８０４

年他参加法国军队当列兵，１８０５年战争时期是下士，在普鲁士和

在波兰战争时期（１８０６—１８０７年）成为少尉，１８１１年参加列里达、

托尔托萨和塔腊果纳围攻战时是少校军衔，在卡塔卢尼亚的奥尔

达耳会战２２０以后升为中校；在波旁王朝第一次复辟以后，毕若上校

用蹩脚的诗歌颂白百合花２２１，但是因为他的诗作受到人们很大的

鄙视，所以他在百日２２２时期又投奔拿破仑了。拿破仑派他去阿尔卑

斯军团领导第十四基干团。在波旁王朝第二次复辟时期，他去埃克

西迪他父亲的庄园。在昂古列姆公爵干涉西班牙２２３时期，他表示愿

为波旁王朝效劳，但因为这个要求被拒绝了，所以他就成了自由

派，并且参加了最后促成１８３０年革命的运动。

１８３１年毕若当选为众议院议员，并被路易 菲力浦提升为少

将。１８３３年他被任为布累城堡司令，受命监视贝里公爵夫人；但是

他执行这项使命所采用的方法使他很不光彩，因此以后他就被人

称为“布累城堡的前任狱吏”。１８３４年１月１６日，在众议院进行辩

论的时候，拉腊比先生指责苏尔特实行军事独裁，毕若打断他的话

说：“服从是军人的天职”，另一个议员杜隆先生嘲弄地问道：“要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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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令他去当狱吏，那怎么办呢？”。这场冲突引起了毕若和杜隆之间

的决斗，杜隆在决斗中被打死。这件事使巴黎人民极其愤慨，并且

由于毕若参加镇压１８３４年４月１３日和１４日的巴黎起义２２４，这种

愤慨情绪就更加强烈了。镇压起义的部队分为三个旅，其中一个旅

由毕若指挥。１４日早晨，当主要的战斗已经结束的时候，在特朗斯

诺南街上几个还在坚守街垒的热情的起义者却遭到了优势敌人的

残杀。虽然这条街不是毕若旅的活动地区，因而他并没有参与这次

暴行，但由于人民的痛恨，还是把他的名字同这个可耻的事件连在

一起，并且不管怎样反驳，还是坚决地痛斥他，给他取了“特朗斯诺

南街的英雄”的绰号。

１８３６年６月６日，毕若将军被派到阿尔及利亚担任奥兰省司

令，这个职位几乎不受总督管辖。他在接到同阿布德 艾尔 喀德作

战并派出强有力的军队迫使阿布德 艾尔 喀德屈服的命令之后，

签订了塔弗纳条约２２５，这样一来，他就放过了展开军事行动的机

会，使自己的军队在开始行动以前就处于危急状态。在签订这个条

约以前，毕若曾进行过几次会战。没有列入条约正文的秘密条款规

定偿付毕若将军３万布若（约１２０００美元）。他被调回法国以后升

为中将，并成为获得荣誉军团勋章的高级将领。塔弗纳条约的秘密

条款被人知道以后，路易 菲力浦准许毕若出资建筑几条公用道

路，以提高毕若在选民中的声誉和保持他在众议院的席位。

１８４１年初，毕若任阿尔及利亚总督，在他统治期间，法国对阿

尔及利亚的政策有了根本的变化。他是第一个这样的总督：统率了

足以执行自己面临的任务的军队，拥有对所属下级将领的绝对的

权力，并且长久地担任这个职务，以致可以按照一个需要多年才能

实现的计划来进行活动。在伊斯利会战（１８４４年８月１４日）中，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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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劣势兵力击溃了摩洛哥皇帝①的军队，他之所以取得了胜利，是

因为他在谈判结束的前夜不宣而战地对穆斯林进行了突然的袭

击。２２６毕若在１８４３年７月１７日，就已获得法国元帅的称号，在这

次会战以后，他获得了伊斯利公爵的封号。因为在他回法国以后阿

布德 艾尔 喀德重新集结军队，所以他又被派回阿尔及利亚，迅速

地镇压了阿拉伯人的起义。他不顾内阁命令，远征卡比利亚，因而

同基佐发生了分歧２２７，结果他被奥马尔公爵接替，并且按照基佐的

说法，他“获得了回到法国和享受荣誉的机会”。

由于基佐的秘密的建议，路易 菲力浦于１８４８年２月２３日夜

间召见了毕若，并任命他为全部武装力量（包括常备军和国民自卫

军）的最高统帅。２４日早晨，毕若在吕利埃尔、贝多、拉摩里西尔、

德·萨尔、圣阿尔诺以及其他将军的陪同下，到土伊勒里宫的总参

谋部隆重地接任奈穆尔公爵的最高统帅职位。他对在场的军官们

说，他这个将要带领他们去镇压巴黎革命者的人，“无论在战场上

或在镇压起义的时候，是从来没有遭到过失败的”，他保证这一次

也要迅速除掉“暴民”。然而任命他的消息一传出，情况就发生了决

定性的变化。国民自卫军对任命他担任最高统帅尤为不满，他们高

呼：“打倒毕若！”，“打倒特朗斯诺南街的英雄！”——国民自卫军坚

决表示，他们将不服从他的命令。路易 菲力浦被这次示威吓破了

胆，只得收回成命，并花了一整天时间进行了没有结果的谈判。２

月２４日毕若成了路易 菲力浦的顾问中唯一坚持不惜牺牲继续进

行斗争的人了；但是国王已经认为，只有牺牲元帅才能同国民自卫

军取得和解。因此统帅权转入他人手中，而毕若被免职了。两天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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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毕若表示愿为临时政府
２２８
效劳，但是没有被接受。

路易 拿破仑当总统的时候，他任命毕若为阿尔卑斯军团司

令；毕若同时在下夏朗德省当选为国民议会议员。毕若发表过一些

主要是关于阿尔及利亚的著作２２９。１８５２年８月，在阿尔及尔城为

他树立了一个纪念碑，另一个纪念碑建立在他出生的城市。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５７年１１月２７日

载于“美国新百科全书”１８５９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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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文译自“美国新百科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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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 克 思

玻利瓦尔 伊 庞特
２３０

  玻利瓦尔 伊 庞特，西蒙——哥伦比亚的“解放者”；１７８３年

７月２４日生于加拉加斯，１８３０年１２月１７日死于圣马尔塔附近的

圣彼德罗。他出身于ｆａｍｉｌｉａｓＭａｎｔｕａｎｓｓ〔曼都亚家族〕，这个家

族在西班牙统治时期是委内瑞拉的克里奥洛贵族。按当时美洲有

钱人的习惯，他还在１４岁的少年时期就被送到了欧洲。他从西班

牙移居法国，在巴黎住了几年。１８０２年他在马德里结婚，随即回

到了委内瑞拉，在那里他的妻子患急性疟疾突然死去。在这以后，

他再度去欧洲；于１８０４年参加了拿破仑称帝的加冕典礼２３１，又于

１８０５年参加了拿破仑给自己戴上伦巴第的铁制王冠的仪式。１８０９

年玻利瓦尔回到祖国，虽然他的亲戚霍赛·费里克斯·里巴斯再

三请他参加１８１０年４月１９日在加拉加斯爆发的革命２３２，但他还

是拒绝了。然而在这个事件以后，他接受了去伦敦购买武器和请

求不列颠政府保护的委托。他受到了当时的外交大臣威尔斯里侯

爵表面上的殷勤接待，他除了得到许可在现款交易和缴纳高额关

税的条件下自由输出武器之外，一无收获。他自伦敦回国以后再

度脱离政治，直到１８１１年９月，他由于当时担任起义部队陆海军

总司令的米兰达将军的劝说而接受了司令部中校军衔和委内瑞拉

最强固的要塞卡柏略港的要塞司令的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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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西班牙战俘（米兰达通常把他们解到卡柏略港，扣押在城

砦里）突然袭击武装看守取得胜利，占领了城砦的时候，玻利瓦

尔虽然拥有一支人数众多的守备部队和大批的军需仓库，而他的

敌人手无寸铁，但是他却不预先通知自己的部队就连夜带了８名

军官匆忙搭上军舰，于黎明到达拉瓜拉，随后又到圣马特欧自己

的庄园去了。守备部队得悉自己的司令官逃跑以后，就秩序井然

地撤离了要塞，而这个要塞立即被蒙特威尔德指挥的西班牙军队

占领。这一事件造成有利于西班牙人的形势，迫使米兰达按照议

会的委托于１８１２年７月２６日在维多利亚签订条约，委内瑞拉因

此重新受西班牙统治。米兰达于７月３０日到达拉瓜拉，打算在那

里搭乘英国军舰。他在访问该城要塞司令曼努埃尔·马利阿·卡

萨斯上校的时候，碰到一伙人，其中有唐·米格尔·佩尼亚和西

蒙·玻利瓦尔；他们劝他至少在卡萨斯上校家里过一夜。翌晨２

时，正当米兰达酣睡的时候，卡萨斯、佩尼亚和玻利瓦尔领了四

名武装士兵走进他的房间，先夺取了他的佩剑和手枪，然后叫醒

他，粗暴地命令他起床穿衣，给他带上镣铐，最后把他交给了蒙

特威尔德，蒙特威尔德把他押到加迪斯，他在那里被囚禁了几年

以后死于监狱。以米兰达在维多利亚投降敌人、背叛国家为借口

而采取的这一行动使玻利瓦尔获得了蒙特威尔德的特别欢心，因

此当玻利瓦尔请他签发护照的时候，蒙特威尔德说过：“玻利瓦尔

上校的请求应予满足，以答谢他交出米兰达，为西班牙国王效

劳”２３３。

因此，玻利瓦尔获准去库拉索，他在那里住了６星期，然后

同自己的亲戚里巴斯一起从那里前往卡塔黑纳小共和国。在他们

到达以前，过去受米兰达将军指挥的大量士兵就已逃到了这里。里

巴斯建议他们远征委内瑞拉去讨伐西班牙人并承认玻利瓦尔为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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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的总司令。他们非常兴奋地接受了前一建议，而反对后一建议，

最后还是同意了，但必须由里巴斯担任副司令。因此应募加入玻

利瓦尔队伍的士兵有３００人，卡塔黑纳共和国总统曼努埃尔·罗

德里格斯 托里塞斯也将他的亲戚曼努埃尔·卡斯提耳奥指挥的

５００人并了进去。远征军于１８１３年１月初出发。由于玻利瓦尔和

卡斯提耳奥因争夺最高指挥权而闹意见，卡斯提耳奥突然带领自

己的格拉纳达人离开了。玻利瓦尔也提出要仿效卡斯提耳奥，回

到卡塔黑纳去，但是里巴斯终于说服他至少继续进军到波哥大，因

为新格拉纳达议会当时正在那里开会。他们受到了热烈的欢迎并

得到了种种支援；他们两人被议会擢升为将军；他们把自己的这

支小军队分为两路，按不同的路线向加拉加斯进发。他们愈向前

推进，他们的力量也愈增强；西班牙人残暴的破坏行为到处起了

替争取独立的军队招募新兵的作用。西班牙人的抵抗力量已经被

摧毁了，一方面是因为他们军队的四分之三的士兵由当地居民组

成，这些士兵在每次小战斗中都投到敌人那边去，另一方面是因

为像提斯卡尔、卡希加尔和菲埃罗这样一些将领胆小怕死，他们

每次战斗都离开自己的部队。因此，一个不识字的少年圣地亚哥

·马里尼约，才能够在玻利瓦尔向西部各省推进的时候把西班牙

人赶出了库马纳省和巴塞洛纳省。里巴斯的那一路部队遭到了西

班牙军队的唯一的一次顽强抵抗，但里巴斯在洛斯 塔古阿涅斯击

溃了蒙特威尔德将军，迫使他率领残部困守在卡柏略港。

加拉加斯总督菲埃罗将军听到玻利瓦尔逼近的消息以后，派

了代表去向他提出签订投降协定，协定在维多利亚签订；但是张

皇失措的菲埃罗没有等到自己的代表回来，就在夜间偷偷逃跑了，

留下１５００多名西班牙士兵听凭敌人处置。这时公众为玻利瓦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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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行了凯旋式。玻利瓦尔站在凯旋车上，凯旋车由加拉加斯名门

望族的１２名年轻妇女牵拉，她们穿着配上国旗颜色的白衣服，玻

利瓦尔没戴帽子，身穿礼服，手拿小杖，从城门到他府邸化了半

个小时左右。他宣布自己为“委内瑞拉西部各省的执政者和解放

者”，——而马里尼约接受了“东部各省执政者”的封号，——他

制定了“解放者勋章”，建立了一支称之为禁卫军的精锐部队，他

过着国王般的豪华生活。但是他像大多数自己的同胞一样，不能

长期努力奋斗，他的独裁不久就变成了军事无政府状态；他把最

重要的事务托付给亲信，可是他们滥用国家的钱，后来为了抵补

这笔钱，又采取卑鄙的手段。因此，人民原先的热情很快就变成

了不满，而敌人的分散的兵力又有了重新集结的可能。１８１３年８

月初，蒙特威尔德困守卡柏略港要塞，西班牙军队手中只剩下委

内瑞拉西北部的小块领土，从那时起仅仅过了三个月，在１２月解

放者就已经丧失了自己的威信，连加拉加斯本身也因邻近突然出

现由博韦斯指挥的进展顺利的西班牙军队而受到威胁。玻利瓦尔

为了巩固摇摇欲坠的政权，于１８１４年１月１日召集了由加拉加斯

最有势力的居民组成的洪达，并宣称他再也不愿担负执政者的重

担了。但是胡尔塔多·孟多萨在长篇演说中却坚决主张，

“在新格拉纳达议会召开和委内瑞拉有一个统一的政府领导以前，必须

仍旧由玻利瓦尔将军掌握最高权力”２３４。

这个建议被通过了，独裁从而取得了一种似乎合法的批准。

在一个时期里，对西班牙人的战争带有小战斗的性质，双方

都不占绝对优势。１８１４年６月，博韦斯率领自己全部兵力从卡拉

博索开往拉普厄尔塔，而玻利瓦尔和马里尼约这两个执政者的部

队已经在那里会合了；博韦斯同他们遭遇，就命令自己的部队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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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向他们进攻。玻利瓦尔略作抵抗以后，就逃到加拉加斯去了，而

马里尼约朝着库马纳方向逃之夭夭。卡柏略港和瓦伦西亚落入博

韦斯手中，他随即把军队分成两路（其中一路由冈萨勒斯上校指

挥），向加拉加斯推进。里巴斯企图阻止冈萨勒斯的进攻，但没有

成功。１８１４年７月１７日，加拉加斯向冈萨勒斯投降，这时玻利瓦

尔撤出拉瓜拉，他命令停泊在该城港湾的军舰驶往库马纳，并率

领自己的残部向巴塞洛纳退却。１８１４年８月８日，博韦斯击败了

阿尔圭塔的起义者，玻利瓦尔就在当天夜间偷偷离开了自己的部

队，绕道赶往库马纳，在那里他不顾里巴斯的愤怒的抗议，立即

偕同马里尼约以及其他几个军官一起搭乘“比安基号”军舰离去。

如果里巴斯、帕埃斯和其他将领也追随执政者逃跑的话，那末一

切都完了。他们到达马加里塔岛的胡安格里耶哥，阿里斯门迪将

军把他们当做逃兵对待，命令他们离境，他们就前往卡鲁帕诺，但

在那里也受到贝尔穆德斯上校同样的对待，因而又转程去卡塔黑

纳。在这里，他们为了冲淡逃跑所造成的印象，发表了措词冠冕

堂皇的表白性的文告。

玻利瓦尔由于参与为推翻卡塔黑纳政府而策划的密谋活动，

不得不离开这个小共和国，转到通哈，新格拉纳达联邦共和国２３５的

议会正在那里举行会议。这时孔迪纳马卡省领导了一些不承认格

拉纳达联邦条约的独立省份，而基多、帕斯托、圣马尔塔和其他

一些省还处于西班牙人统治之下。玻利瓦尔于１８１４年１１月２２日

到达通哈，被议会任命为联邦军队的总司令，并接受了两重任务

——先迫使孔迪纳马卡省的主席承认议会的权力，然后向还控制

在西班牙人手里的新格拉纳达唯一设防海港圣马尔塔进发。前一

任务毫不费力地完成了，因为这个表示不满的省份的首府波哥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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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没有防御的城市。尽管波哥大已经投降，玻利瓦尔仍然允许自

己的士兵洗劫这个城市４８小时。在圣马尔塔，西班牙的蒙塔尔沃

将军只有一支不到２００人的弱小守军和一个防御工事极为薄弱的

要塞，他为了保证自己能够逃跑，已经租定了一艘法国船；而该

城居民通知玻利瓦尔说，在他来到的时候，他们将打开城门，并

赶走守军。但是玻利瓦尔没有按照议会对他的指示去进攻盘据在

圣马尔塔的西班牙军队，却在敌视卡塔黑纳城防司令卡斯提耳奥

这种感情支配下，擅自率领部队去进攻这个业已加入联邦共和国

的城市。他被击退后就在拉波帕——大约位于卡塔黑纳火炮射程

以内的一个大山冈——扎了营，并安下仅有的一门小火炮作为对

付拥有大约８０门火炮的要塞的炮台。然后他由围攻转为封锁，封

锁一直持续到５月初，除了他自己的军队因逃跑和患病而由２４００

人大概减少到７００人之外，没有别的结果。就在这个时候，莫里

耳奥将军指挥的一支庞大的西班牙远征军于１８１５年３月２５日从

加迪斯到达马加里塔岛；远征军向圣马尔塔增派了大批援军，然

后立即占领卡塔黑纳。但在这以前，玻利瓦尔于１８１５年５月１０日

已在大约１２名军官的伴随下乘了英国军用两桅横帆船前往牙买

加。到达这个安全地点以后，他又发表了文告，说自己被某一秘

密敌人或集团所陷害，并为自己在西班牙军队迫近时逃跑辩护，把

自己说成是为了保持社会安宁才放弃指挥的。

在玻利瓦尔逗留在京斯敦的８个月中，被他抛弃在委内瑞拉

的将领以及马加里塔岛的阿里斯门迪将军都对西班牙军队进行了

顽强的抵抗。但是，里巴斯（玻利瓦尔依仗他才博得声誉）在马

土临失陷后被西班牙人枪决了，接替他上台的是另一位具有更大

才能的人，这个人因为是外国人，在南美革命中不能起独立自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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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作用，所以他最后决定在玻利瓦尔领导下进行活动。这个人就

是路易·布里昂。他为了援助革命者，乘了二十四炮式的轻巡航

舰从伦敦驶往卡塔黑纳，这艘军舰大部分是由他自己出资装备的，

舰上载运了１４０００套武器和大量军用物资。因为他来得太迟了，对

这个地区的起义者已经用不上了，所以他就从这里驶往海地２３６的

凯斯，因为在卡塔黑纳投降以后许多流亡的爱国者已聚集到这个

地方来了。同时玻利瓦尔也从京斯敦前往太子港，在太子港，海

地总统佩蒂昂为了响应他提出的解放奴隶的诺言，表示愿意给予

他一切物质的支援，以便他重新组织远征军去讨伐在委内瑞拉的

西班牙人。他在凯斯遇见了布里昂和其他流亡者，在全体大会上，

他提议让他担任新的远征军司令官，条件是在共同的议会召开以

前，民政权和军权统一归他掌握。大多数人接受了他的条件，１８１６

年４月１６日远征军出发了，以玻利瓦尔为司令官，布里昂为海军

司令。在马加里塔岛，玻利瓦尔把当地部队指挥官阿里斯门迪吸

收到了自己这方面来，阿里斯门迪已经使西班牙人在岛上只占有

一个据点，即潘帕塔尔。阿里斯门迪取得了玻利瓦尔的正式诺言：

他一控制国家，就在委内瑞拉召开国民议会，因此阿里斯门迪在

拉 维利亚 德尔 诺尔特城的教堂里召开了洪达，公开宣布玻利瓦

尔为委内瑞拉和新格拉纳达共和国总司令。１８１６年５月３１日，玻

利瓦尔在卡鲁帕诺登陆，但是他没有坚决阻止马里尼约和皮阿尔

离开他，让他们自担风险地去攻打库马纳。他因这次分离而削弱，

便按照布里昂的劝告，开往奥库马雷，他率领１３艘舰船（其中只

有７艘是武装的）于１８１６年７月３日抵达该地。他的军队共６５０

人，由于招募了他已宣布解放的黑人，大约增加到８００人。在奥

库马雷，他又发表文告，提出“消灭暴君”和“把人民召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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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人民委派自己的代表参加议会”的诺言。当他向巴伦西亚推进

的时候，他在离奥库马雷不远的地方，遭遇了率领一支约２００名

士兵和１００名民团的队伍的西班牙莫拉勒斯将军。当莫拉勒斯的

猎兵驱散了他的先头部队的时候，据一个目击者说，他失去了

“任何一点镇静；一句话不讲，就迅速掉转马头，向奥库马雷飞奔而去，

经过村庄，到了邻近的港湾，跳下马，坐上小船，再登上‘迪安努号’军舰，

并命令整个分舰队跟随他去博内尔小岛，而把自己的战友全都丢下不管

了”２３７。

他在布里昂的指责和规劝的影响下，又去联合库马纳沿海地

区的其他指挥官了，但是遭到他们的严厉对待，而且皮阿尔威胁

要把他送交军事法庭以逃兵和胆小鬼论罪，因此他又立即前往凯

斯。布里昂经过几个月的努力，终于说服了大部分感到必须有一

个哪怕是名义上的中心的委内瑞拉军事长官重新承认玻利瓦尔为

总司令，但他必须召开议会和不干预民政管理。１８１６年１２月３１

日，他带了佩蒂昂提供的武器、弹药和粮食到达巴塞洛纳。１８１７

年１月２日，阿里斯门迪投奔了他，１月４日，他宣布处于战时状

态，并把全部政权集中在自己手里，但是过了五天，阿里斯门迪

中了西班牙人的埋伏，这位执政者就逃回了巴塞洛纳。部队重新

在巴塞洛纳集合，布里昂还给玻利瓦尔调来了火炮和增援部队，因

此他又立即建立了一支１１００人的新队伍。４月５日，西班牙人占

领巴塞洛纳城，爱国者的部队退到巴塞洛纳城外的养老院大楼，该

建筑物按照玻利瓦尔的命令构筑了防御工事，但是它不能在猛攻

情况下用来掩护１０００人的守军。４月５日夜间，他离开部队，把

指挥权交给了弗莱特斯上校并告诉他说，他出去寻找新的部队，很

快就回来。弗莱特斯相信了他的话，拒绝了劝降，因此在敌人强

攻以后，他和全体守军都遭到了西班牙人的屠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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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阿尔是有色人，生于库拉索，他企图征服并征服了圭亚那，

而布里昂海军司令用他的炮艇来支持了他的这一行动。７月２０

日，在西班牙人退出圭亚那全省以后，皮阿尔、布里昂、塞亚、马

里尼约、阿里斯门迪等人在安哥斯土拉召开了省议会，推举三执

政来领导政府；布里昂憎恨皮阿尔，他特别关心玻利瓦尔的成就，

并为此花了大笔私产，力求使玻利瓦尔（虽然他不在）被任命为

三执政的成员。玻利瓦尔得到这个消息以后，离开了躲避的地方，

来到安哥斯土拉，在那里他受到布里昂的鼓励，解散了省议会和

三执政，用他本人领导的“国家最高委员会”来代替它们，而布

里昂和弗朗西斯科·安东尼奥·塞亚分别成为军事部和政治部的

领导人。然而，曾经威胁要把玻利瓦尔送交军事法庭以逃兵论罪

的圭亚那的征服者皮阿尔百般讽刺“退却的拿破仑”。因此，玻利

瓦尔想除掉他。根据捏造的所谓皮阿尔阴谋反对白人、企图杀害

玻利瓦尔、夺取最高权力的罪名，皮阿尔便受到布里昂主持的军

事法庭的审讯，定了罪，判处死刑，并于１８１７年１０月１６日枪决。

他的死使马里尼约胆战心寒。马里尼约完全知道，没有皮阿尔，自

己就微不足道，他在一封用奴颜婢膝的口吻写的信里公开诽谤自

己被害的朋友，否定了自己同解放者竞争的做法，祈求玻利瓦尔

宽宏大量，对他开恩。

皮阿尔征服圭亚那，使情况起了有利于爱国者的根本变化；仅

仅这一个省给他们提供的资源就比委内瑞拉所有其他七省的总和

还要多。因此人们普遍地期望，玻利瓦尔以新文告宣布进行的新

战争能把西班牙人彻底赶走。第一份公报把几支退出卡拉博索的

西班牙马秣采购兵的小队伍，渲染为“一见我们常胜军就逃跑的

军队”，不言而喻，这是为了不使人们的希望落空。玻利瓦尔有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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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００多人，他们的武器精良，装备齐全，并得到战争所必需的一切

东西的大量供应，而他们的对手西班牙军队大约只有４０００人，而

且莫里耳奥还没有来得及把他们集中起来。可是在１８１８年５月底

以前，玻利瓦尔却打了大约十二次败仗，俄利诺科以北的所有省

全被丢失。因为他分散了自己在数量上占优势的兵力，所以他的

部队往往被各个击破。他让帕埃斯和其他的部下去作战，而自己

溜到安哥斯土拉去了。接连不断的丧师失地，看来快到不可收拾

的地步了。正在这个紧要关头，各种有利情况的凑合，使形势再

次起了变化。玻利瓦尔在安哥斯土拉遇到新格拉纳达人桑坦德，他

请求玻利瓦尔帮助他攻入该地，因当地居民已经准备好了反西班

牙人的总起义，玻利瓦尔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这一请求。当时英

国提供了人力、船舶和军用物资等大量的援助，英国、法国、德

国和波兰的军官也从四面八方涌向安哥斯土拉。最后，曾因南美

革命遭到挫折而失望的赫尔曼·罗西奥博士也出现了；他对玻利

瓦尔发生了影响，促使他于１８１９年２月１５日召开国民议会，仅

仅国民议会的名义就成了建立一支１４０００人左右的新军队的极

有力工具，这样，玻利瓦尔才得以恢复进攻行动。

外国军官们向玻利瓦尔提出了一个计划，按照这个计划他必

须假装打算进攻加拉加斯并要把委内瑞拉从西班牙桎梏中解放出

来，从而迫使莫里耳奥削减他在新格拉纳达的兵力，把兵力集中

去防守委内瑞拉，而他（玻利瓦尔）应趁这个时机突然转向西面

同桑坦德的游击队会合，进军波哥大。为了实现这个计划，玻利

瓦尔于１８１９年２月２４日离开安哥斯土拉，任命塞亚在他不在期

间为议会的议长和共和国的副总统。由于帕埃斯的机动，莫里耳

奥和拉·托雷在阿查古阿斯被击溃，如果当时玻利瓦尔能使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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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部队同帕埃斯和马里尼约的队伍会师的话，那末他们就会被完

全消灭。不管怎样，由于帕埃斯的胜利才占领了巴里马省，这就

为玻利瓦尔打开通向新格拉纳达的道路。当桑坦德在这里把一切

准备就绪以后，主要由英国人组成的外籍军队以７月１日、２３日

和８月７日在通哈省取得的一系列胜利２３８决定了新格拉纳达的命

运。８月１２日，玻利瓦尔胜利进入波哥大，而西班牙人由于格拉

纳达的所有省都举行起义，而不得不困守在设防城市莫姆波斯。

玻利瓦尔在波哥大组织格拉纳达议会，并任命桑坦德将军为

总司令之后，前往潘普洛纳，在那里，他在宴会和舞会中消度了

约两个月。１１月３日他到达委内瑞拉的蒙特卡耳，命令当地具有

爱国心的军事长官和他们的部队集结起来。这时他掌握约２００万

美元的款项（这是通过强制性的军税从新格拉纳达居民征收来

的），拥有一支人数约９０００名的整装待发的军队（这支军队三分

之一由纪律非常严明的英国、爱尔兰、汉诺威和其他外籍军队组

成），而他面前的敌人则已丧失了一切手段，名义上的兵力也只有

约４５００人，其中三分之二是西班牙人所不能信赖当地居民。由于

莫里耳奥从阿普雷河岸的圣费南多撤到圣卡洛斯，玻利瓦尔一直

追击到卡拉博索，这样敌对双方的大本营相距只有两天的行程。如

果玻利瓦尔勇敢地向前推进，那末单靠他的欧洲部队也可以粉碎

西班牙军队，但是他宁愿把战争再拖延五年。

１８１９年１０月，安哥斯土拉的议会迫使他的代理人塞亚辞职，

选出阿里斯门迪接替他。玻利瓦尔得到消息以后，突然把自己的

外籍军团派到安哥斯土拉，使阿里斯门迪措手不及（他只有６００名

当地居民组成的士兵），把阿里斯门迪赶到马加里塔岛，使塞亚恢

复了原职。经过罗西奥博士（以中央集权的前景吸引了玻利瓦

５３２玻利瓦尔 伊 庞特



尔）的说服，他宣告成立了包括新格拉纳达和委内瑞拉的“哥伦

比亚共和国”，颁布了由罗西奥本人起草的新国家的根本法，并同

意成立两个地区的共同的议会。１８２０年１月２０日玻利瓦尔重新

回到阿普雷河岸圣费南多。西班牙人害怕外籍军团更甚于害怕十

倍数量的哥伦比亚人，玻利瓦尔突然撤走外籍军团，就使莫里耳

奥重新有可能集结增援部队，而且在这个时候有消息说，西班牙

准备派出一支由奥当奈尔指挥的大规模的远征军，这一消息提高

了西班牙部队已经低落的士气。玻利瓦尔虽然拥有优势兵力，但

是在１８２０年的战争期间竟毫无进展。就在那个时候，从欧洲传来

消息说，累翁岛的革命２３９以暴力制止了原定的奥当奈尔指挥的远

征。在新格拉纳达，２２个省中有１５个加入了哥伦比亚政府，控制

在西班牙人手里的只有卡塔黑纳要塞和巴拿马地峡。在委内瑞拉，

８个省中有６个服从哥伦比亚的法律。在这样的形势下，玻利瓦尔

却接受了莫里耳奥所诱使的谈判，结果于１８２０年１１月２５日在特

鲁希约签订了为期６个月的休战协定。在休战协定中甚至不提哥

伦比亚共和国，虽然议会已经明确规定，西班牙司令官不先承认

共和国的独立，就不准同他们签订任何条约。

莫里耳奥因急于参预西班牙的事务，于１２月１７日乘军舰去

卡柏略港，把总指挥权交给了米格尔·德·拉·托雷，而玻利瓦

尔于１８２１年３月１０日写信通知拉·托雷说，３０天过后，就要恢

复军事行动。西班牙人在卡拉博博（这个村镇大概位于从圣卡洛

斯到巴伦西西的中途）占据了坚强的阵地；但是拉·托雷没有在

这里集合他的全部兵力，而只集中了第一师，即２５００名步兵和１

５００名左右的骑兵，然而玻利瓦尔拥有６０００名步兵（包括不列颠

军团１１００人在内）和帕埃斯指挥的３０００名草原牧民２４０所组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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骑兵。玻利瓦尔非常害怕敌人的阵地，因此他向军事会议建议签

订新的休战协定，但是被他的部下拒绝。帕埃斯指挥主要由不列

颠军团组成的纵队，沿着小路迂回敌军右翼；在他胜利地完成了

这个机动之后，拉·托雷在西班牙人中第一个逃跑了，一直逃到

卡柏略港，他和残余部队一起在那里困守。如果胜利的军队当时

迅速逼近，那末卡柏略港的要塞本身也势必投降，但是玻利瓦尔

由于在巴伦西亚和加拉加斯举行人民晋谒盛典而丧失了时机。

１８２１年９月２１日，坚固的卡塔黑纳要塞向桑坦德投降了。委内瑞

拉的最后战绩——１８２３年８月的马拉开波海战和１８２４年７月的

卡柏略港的被迫投降，都是帕迪利亚的功劳。阻止了奥当奈尔出

发远征的累翁岛革命和不列颠军团的援助显然保障了哥伦比亚人

取得最后的胜利。

哥伦比亚议会于１８２１年１月在库库塔召开会议；议会于８月

３０日颁布了新宪法，而在玻利瓦尔再次假装辞职之后，又恢复了

他的全权。玻利瓦尔签署了新宪法，并获准向基多省进军（１８２２

年），而西班牙人由于普遍的人民起义２４１而被赶出巴拿马地峡以后

就撤退到该省。这次战争以基多、帕斯托和瓜阿基尔归并哥伦比

亚而告终，在这次战争中名义上由玻利瓦尔和苏克莱将军领导，但

是，远征部队所以能取得不多的胜利，还全应归功于包括桑兹上

校在内的英国军官。在１８２３—１８２４年同上秘鲁和下秘鲁的西班牙

人作战①期间，玻利瓦尔就已认为不需要再充当统帅了，就把整个

军事领导权授与苏克莱将军，而自己仅限于参加凯旋的入城式、发

表宣言和宣布宪法。他依靠他的哥伦比亚禁卫军，对利马议会的

７３２玻利瓦尔 伊 庞特

① 见本卷第１７２—１７３页。——编者注



表决施加影响，利马议会于１８２３年２月１０日委任他为执政者，而

他又提出辞职声明以便使自己重新当选为哥伦比亚总统。同时，由

于英国正式承认新国家和苏克莱将军占领上秘鲁各省（苏克莱把

这些省合并成独立的玻利维亚共和国），玻利瓦尔的地位得到了巩

固。玻利瓦尔在苏克莱武力控制的这个地区充分发展了他对专制

统治的喜爱，例如他模仿ＣｏｄｅＮａｐｏｌéｏｎ
２４２
而制定了“玻利维亚法

典”。他打算推广这个法典，使它从玻利维亚传到秘鲁，再从秘鲁

传到哥伦比亚，同时他利用哥伦比亚军队控制前两个国家，而利

用外籍军团和秘鲁士兵控制哥伦比亚。他凭借武力和阴谋确实把

自己的法典强加给了秘鲁，至少有几个星期。他，哥伦比亚的总

统和解放者、秘鲁的保护人和执政者、玻利维亚的教父，这时已

经到达了荣誉的最高峰。但是在哥伦比亚，中央集权派，即玻利

瓦尔派同军事无政府状态的反对者和玻利瓦尔的军事对手联合组

成的联邦派之间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在玻利瓦尔的教唆下，哥伦

比亚议会提出了对委内瑞拉副总统帕埃斯的控诉书。在这以后，帕

埃斯就公开叛乱，而这个叛乱是得到玻利瓦尔本人秘密的支持和

鼓励的，因为他需要利用暴动来作为撕毁宪法和重新获得独裁权

力的借口。玻利瓦尔从秘鲁回来，除了自己的禁卫军以外，还带

来了１８００名秘鲁兵，似乎是要镇压联邦派的叛乱。但是，他在卡

帕略港同帕埃斯会了面，他不仅批准帕埃斯继续留在委内瑞拉的

指挥岗位上，对所有的叛乱分子宣布特赦，而且还公开站在他们

这一边，谴责宪法拥护者；根据１８２６年１１月２３日在波哥大颁布

的法令，他掌握了独裁全权。

从１８２６年起他的统治开始衰落，这一年他争取到召开巴拿马

会聚２４３，会议在名义上是为了制定国际法的新的民主准则而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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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哥伦比亚、巴西、拉普拉塔、玻利维亚、墨西哥、危地马拉

等的代表都到会了。实际上，玻利瓦尔竭力想使整个南美洲变为

一个联邦共和国，并打算由自己担任共和国的执政者。正当他还

充满幻想，要使整个半球同他的名字连在一起的时候，他的实际

统治权却很快就从他的手中滑脱了。在秘鲁的哥伦比亚军队得知

他准备实施玻利维亚法典之后就开始起义。秘鲁人选出拉·马尔

将军为共和国总统，并援助玻利维亚人把哥伦比亚军队赶走，甚

至对哥伦比亚进行了胜利的战争，结果签订了条约，规定哥伦比

亚回到原先的疆界，建立两国平等关系和分开两国的国债。玻利

瓦尔为了修改宪法以巩固他的独裁统治而在奥康尼亚召开了议

会，议会于１８２８年３月２日开幕，会上宣读了一个长篇报告，报

告中证明政府迫切需要新的特权。但是，当大家清楚地看出，宪

法修改草案通过后必将同它原来的面目完全不一样的时候，玻利

瓦尔的朋友们就不再出席会议，使议会得不到法定人数，从而迫

使议会停止了活动。玻利瓦尔去到离奥康尼亚有几英里远的他的

庄园，发布了另一个宣言，他在宣言中对他的朋友们的做法佯装

不满，同时攻击议会，号召各省采取非常措施，并宣称他愿意接

受将加在他身上的任何一种权力重担。在他的武力胁迫下，加拉

加斯、卡塔黑纳以及他当时去到那里的波哥大等地的国民大会再

一次授与他独裁统治权。在波哥大，他在卧室里遇刺，幸亏他在

黑暗中从阳台跳下，躺在桥下隐藏才脱了险，这一事件促使他在

短期内实行类似军事恐怖的措施。虽然桑坦德参加了这次阴谋，但

是玻利瓦尔没有触犯他，却把帕迪利亚将军判处死刑，帕迪利亚

的罪名根本没有得到证实，但他是一个有色人，不能为自己申辩。

由于１８２９年激烈的派系斗争震撼了共和国，玻利瓦尔再次在

９３２玻利瓦尔 伊 庞特



告公民书中，要求他们坦率表明对宪法应当如何修改的意见。加

拉加斯的名流会议对此的回答是，谴责他贪图功名，揭露他行政

管理上的弊病，并宣布委内瑞拉脱离哥伦比亚，推举帕埃斯领导

共和国。哥伦比亚的参议院支持玻利瓦尔，但是各地再次爆发了

起义。他于１８３０年１月第五次引退，随后又担任总统，并离开波

哥大，用哥伦比亚议会的名义去讨伐帕埃斯。１８３０年３月底，他

率领８０００人开始进攻，占领了爆发起义的卡拉库塔，然后向马拉

开波省进攻，帕埃斯带了１２０００人在该地严阵以待。他一知道帕

埃斯打算同他认真较量，他就失去了勇气。他一度甚至想向帕埃

斯屈服并宣布自己反对议会；然而这时他的拥护者在议会中已经

丧失了自己的影响，他也就不得不辞职，而且人们向他示意，这

一次他必须认真地对待辞职，如果同意出国，可以得到年金。因

此他于１８３０年４月２７日向议会递交了卸去全权的声明书。但是

玻利瓦尔指望依靠他的拥护者的影响重新恢复权力，并利用哥伦

比亚新总统华金·莫斯克腊所遭到的反对，尽量拖延自己离开波

哥大的日子，并且在种种借口下把自己停留在圣彼德罗的时期延

长到１８３０年年底，但就在这个时候他突然死了。

杜库德雷 霍尔施坦对玻利瓦尔作了如下的刻划：

“西蒙·玻利瓦尔身高５英尺４英寸；长圆脸，两腮凹陷，皮肤黝黑而发

青。有一双不大不小的深陷的眼睛，头发稀少。鬍子使他显得阴沉和粗野，特

别在他激动的时候。他的体格瘦弱。从他外貌上看有６５岁。他在走路的时候

老是摆动双手。不能走很多路，极易疲倦。他喜欢在吊床上坐着或躺着。他

常常勃然大怒，这时他就马上失去理智，跳上自己的吊床，咒骂周围一切人。

他以刻薄地嘲笑不在场的人为乐事；他只阅读轻松的法国小说；他是个勇敢

的骑手，酷爱华尔兹舞。他非常欣赏自己的演说，喜欢举杯致词。他在倒霉

的时候，或者在他急需别人帮助的时候，他就一点也不激动，也不冒火。他

变得温和、有耐性、随和、甚至是驯服的人了。他极力掩饰自己的缺点，装

０４２ 卡 · 马 克 思



作是受过所谓ｂｅａｕｍｏｎｄｅ〔上流社会〕教养的彬彬有礼的人，他几乎具有亚

洲人的装模作样的才能，他比他的大多数的同胞都更了解人的本性。”２４４

根据新格拉纳达议会的法令，玻利瓦尔的遗体于１８４２年运送

到加拉加斯，在那里为他树立了一个纪念碑。

见“玻利瓦尔的生平。杜库德雷 霍尔斯坦将军著，并由阿尔

丰斯·维奥累续写到玻利瓦尔逝世”（１８３１年巴黎版）；“约翰·密

勒将军（曾在秘鲁共和国的军队中供职）回忆录”；希皮斯利上校

的“俄利诺科游记”（１８１９年伦敦版）２４５。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５８年１月８日

左右

载于“美国新百科全书”１８５８年版

第３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美国新百科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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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恩 格 斯

战  局

  战局——这一木语往往是指战争时期在一年内所进行的军事

行动。但是，如果这些军事行动是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独立的战区

内进行的，那末把它们看做一个战局就未必合乎逻辑了。例如，人

们不按照这个词的严格含义而称为１８００年战局的，却是两个毫不

相关的独立的战局：意大利（马连峨）战局和德国（霍根林登）战

局２４６。另一方面，自从各国军队几乎都不再调回冬季营地以来，年

终就不一定是一系列明显相关的军事行动的结束和另一系列军事

行动的开始的界限了。现在，在战争中有许多其他的军事和政治

情况比季节的变换所起的作用更重要得多。譬如，１８００年的两个

战局都分为两个独立的阶段，这是因为７月到９月的全面停战的

缘故，而且德国战局虽然在１８００年１２月结束了，但是，意大利

战局到１８０１年１月整个上半月还在继续着。克劳塞维茨正确地指

出，１８１２年战局显然不是在该年的１２月３１日结束的，因为当时

法军还在尼门河地区，他们正处于退却高潮。这个战局只是在

１８１３年２月法军渡过易北河，在那里重新积聚兵力时才结束的，

因为把他们赶回本土的军队这时已停止行动２４７。然而，在我们居住

的纬度地带，冬季终究仍是作战军队因疲惫和艰困而力量特别薄

弱的季节，所以这个季节往往正是双方休战和养精蓄锐的时期。战

２４２



局这个词，虽然就严格的含义来说是指根据一个战略计划、为达

到一个战略目的而进行的一系列的军事行动，但是，为了方便起

见在多数场合也不妨以其中主要的战斗行动发生的年代来命名。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５８年１月７日

左右

载于“美国新百科全书”１８５９年版

第４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美国新百科全书”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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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恩 格 斯

ＣＡＰＴＡＩＮ

  Ｃａｐｔａｉｎ——步兵连、骑兵连或骑兵半连的指挥官以及军舰指

挥官的军衔。在欧洲大陆大多数国家的军队中，ｃａｐｔａｉｎ属于尉官

一级；在英国军队中，ｃａｐｔａｉｎ是介乎校官和尉官之间一级的军官，

因为在英国，列入尉官这一级的仅仅是那些具有军官毕业证书、但

按其军衔并不履行直接的和固定的指挥职权的人。在美国军队中，

ｃａｐｔａｉｎ负责本连的武器、弹药、军服等。在海军中ｃａｐｔａｉｎ的职责

非常广泛，并且他的职位是最负责的职位之一。在英国海军中，

ｃａｐｔａｉｎ按军衔来说相当于陆军中的中校，他获得这个军衔以后经

过三年就相当于陆军中的上校。在旧时法国海军中，ｃａｐｔａｉｎ是不

准离开自己军舰的，违者处以死刑，因此他宁愿把军舰炸毁也不

使它落入敌手。称ｃａｐｔａｉｎ的还有商船船长、客船船长和战列舰的

各种海军军士长，例如：ｃａｐｔａｉｎｏｆｔｈｅｆｏｒｅｃａｓｔｌｅ〔前甲板军士

长〕、ｃａｐｔａｉｎｏｆｔｈｅｈｏｌｄ〔舱段军士长〕、ｃａｐｔａｉｎｏｆｔｈｅｍａｉｎａｎｄ

ｆｏｒｅｔｏｐｓ〔中下桅桅楼长〕等。《Ｃａｐｔａｉｎ》一词源出于意大利文①，

４４２

① 意大利文是《ｃａｐｉｔａｎｏ》。——编者注



意即居于领导地位的人，因此这个词经常被用作“总司令”的同

义词，特别是指他作为统帅的才能而言。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５８年１月７日

左右

载于“美国新百科全书”１８５９年版

第４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美国新百科全书”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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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恩 格 斯

马  枪
２４８

  马枪（ｃａｒａｂｉｎｅ或ｃａｒｂｉｎｅ）——骑兵使用的一种短管枪。为了

便于在马鞍上装弹，它的枪管的长度不应超过２英尺６英寸（只要

它不是后装的）；为了便于单手使用它，它必须比步兵用的枪轻。在

大多数国家的军队中，马枪的口径也比步兵用的火器的口径略小。

马枪可以分为滑膛的和线膛的两种；在前一种情况下，它的射击效

果比普通枪低得多；在后一种情况下，按平均距离上的射击精度来

说，马枪超过普通枪。在英国军队中，骑兵装备滑膛马枪；在俄国骑

兵中，全部轻骑兵装备线膛马枪，而胸甲骑兵只有四分之一使用线

膛马枪，其余四分之三使用滑膛马枪。在某些国家的军队（特别是

法国军队和英国军队）中，炮兵也使用马枪；在英国，马枪是按恩菲

耳德新式步枪２４９的原理制造的。有一个时期，马枪射击曾是骑兵战

斗的主要形式，但现在，马枪主要在执行警戒勤务和骑兵对射时使

用。在法国的军事著作中，《ｃａｒａｂｉｎｅ》一词总是指步兵用的线膛

枪，而以《ｍｏｕｓｑｕｅｔｏｎ》〔“短火枪”〕这个词表示骑兵用的马枪。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５８年１月２１日

左右

载于“美国新百科全书”１８５９年版

第４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美国新百科全书”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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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恩 格 斯

卡 伦 炮

  卡伦炮——短管铁炮，最初于１７７９年在卡伦（苏格兰）是为

了供应英国舰队而铸造的，在对美战争２５０中第一次使用。卡伦炮没

有耳轴，依靠炮身中部下面的卡箍安装在炮架上。炮膛有药室，炮

口像碗口那样大。这种炮很短、很轻便：每６０—７０磅重的炮使用

１磅重的实心弹，它的长度相当于口径的７—８倍。因而装药不能

不是少量的，只占实心弹的重量十六分之一至八分之一。

卡伦炮在最初采用的时候，极受水兵欢迎。它的重量轻，后

座小，在当时的小型军舰上能大量装置。卡伦炮射程比较远的原

因是：（１）炮弹在炮膛中的间隙小，（２）由于炮尾的金属厚和炮

身短，炮膛的轴线和瞄准线之间的角度大；卡伦炮发射的炮弹重

量大，所以它在近距离上是一种威胁性极大的武器。美国舰队于

１８００年左右使用卡伦炮。但很快就查明，这种型式的炮比不上使

用全装药和按小射角进行射击的、炮管更长的重炮。例如，已经

查明，英国军队的普通长管炮在按２度射角（发射爆炸弹的加农

炮则按３度射角）进行射击时，同相应口径的卡伦炮在按５度射

角进行射击时，它们的射程是一样的（即１２００码左右）。因为射

角大，命中率就小，所以卡伦炮按５度射角进行射击，射程决不

可能超出１２００码，而长管炮最有效的火力则可达到１英里，甚至

７４２



２０００码。例如１８１２—１８１４年英美战争
２５１
时期，在伊利湖和安大略

湖两支敌对的分舰队的行动就完全说明了这一点。当时美国舰船

装备长管炮，而英国舰船主要装备卡伦炮。美国人在英国卡伦炮

的火力范围以外进行机动，他们又用长管炮射击，使敌舰舰体和

索具遭到严重的损毁。由于卡伦炮有这些缺点，现在不再使用它

了。在陆地上英国人有时把卡伦炮安置在棱堡的侧面和穹窖里，因

为只要利用一小段壕沟就可以从那里进行侧射，而且大部分采用

霰弹。法国军舰采用带有耳轴的卡伦炮（ｃａｒｒｏｎａｄｅáｔｏｕｒｉｌｌｏｎｓ）；

但这在实质上已是大威力火炮了。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５８年１月２１日

左右

载于“美国新百科全书”１８５９年版

第４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美国新百科全书”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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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恩格 斯

霰  弹
２５２

  霰弹（ｃａｓｅｓｈｏｔ或ｃａｎｉｓｔｅｒｓｈｏｔ）——装入圆柱形白铁弹壳中

的一系列由锻铁制成的球形弹丸。供野炮使用的弹丸通常是一层

一层地装的，但大多数攻城炮和海军炮使用的弹丸只是倒入圆筒，

装满以后把盖板焊接上。在圆筒底部和装药之间插放木弹座。弹

丸的重量根据炮的类型和各国军队规定的标准而有所不同。英国

人在重型海军炮上使用的是重量为８盎斯至３磅的弹丸；在九磅

野炮上使用的是重量为１．５盎斯和５盎斯的弹丸；而且用这种炮

发射一次，圆筒内需相应地装１２６颗弹丸和４１颗弹丸，普鲁士人

装４１颗弹丸，而且每一颗弹丸的重量为相应球形实心弹的重量的

三十二分之一。法国人在１８５４年以前几乎也是采用这种装法；至

于因装备发射爆炸弹的新式加农炮而在这方面可能引起变化的问

题，我们现在还没有什么可谈的。攻城炮和要塞炮使用的球形弹丸

有时装在突出于木弹座上的心轴周围，它们或者像一串葡萄似的

装在袋子里（因而有《ｇｒａｐｅｓｈｏｔ》①之称），或者一层一层排均匀，

中间用圆的木片或金属片隔开，再整个套进帆布袋。

最新型的霰弹是球形霰弹，以它的发明人英国将军施拉普奈

尔的名字命名，称为施拉普奈尔爆炸弹。这种炮弹具有薄的生铁的

９４２

① 《ｇｒａｐｅ》——“一串葡萄”；《ｇｒａｐｅｓｈｏｔ》——大霰弹，通常由９个球形弹丸组成

的链式霰弹。——编者注



弹壳（厚度为
１
３—

３
４英寸），中间带有膜片或隔椽。底部用来装置

爆炸装药，上部装置铅制球形枪弹。在炮弹中放有装满精制起爆药

的炮弹信管，这种起爆药能保证准时燃烧。为了不使球形弹丸移

动，在弹丸之间的空隙处填满了特制药剂。在野战中使用时，把炮

弹信管截断成射程所需要的那样大小，再装入炮弹中。信管的起爆

药在离敌人５０—７０码的地方烧完，炮弹随即爆炸，而向敌人那边

散射弹丸恰好是在发射普通霰弹时炮弹爆炸的地方。现在在某些

国家的军队中，炮弹信管作用的精确度非常高，因此这种新炮弹使

炮手可以在过去只有使用球形实心弹才能达到的距离上进行霰弹

射击而取得预期的效果。普通霰弹在２００码以内的距离上具有最

大的威力，但在５００码以内的距离上也可以使用；在近距离上用它

对付以横队进攻的步兵或骑兵，它的杀伤作用极大；但用它对付散

兵线，效果很小；对付纵队用得更多的是球形实心弹。至于球形霰

弹，它在６００至１４００码的距离上效果最大，如果有适当的射角和

长的炮弹信管，那末即使在更远的距离上也能奏效。因为球形霰弹

在敌人附近爆炸，它向敌人猛烈散射的弹丸的密集度很大，所以可

以用它来有效地对付几乎除了散兵线以外的所有战斗队形。球形

霰弹出现以后，几乎所有欧洲国家的军队都采用了它，因为其中每

一个国家都发明了自己特有的炮弹信管的起爆药，而没有起爆药

就不可能使用球形霰弹。在欧洲强国中只有法国还没有掌握这一

细部。但是今后的试验（或者侥幸成功，或者通过收买），毫无疑问

会使这个强国掌握这一秘密的。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５８年１月２１日左右

载于“美国新百科全书”１８５９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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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恩 格 斯

燃 烧 弹

  燃烧弹——装满易燃剂的炮弹，它在燃烧的时候，火焰通过

三四个喷火孔射出来，火力极猛，很难把它扑灭。用臼炮、榴弹

炮和加农炮发射这种炮弹就像发射普通爆炸弹一样，它们的燃烧

时间为８分钟至１０分钟。这种药剂或者用火熔化，在炽热的时候

注入炮弹，或者用液体润滑脂把它做成浓密的物体，然后装入炮

弹。燃烧弹的弹孔用软木塞或木塞堵住，装满了易燃剂的中心管

通过这些塞子进入炮弹内部。以前这种炮弹内部装有隔椽即膜片，

就像现代榴霰弹那样；而且底部用来安置火药这种爆炸装药；但

现在不采用这种复杂的装置了。从前还使用另一种类型的燃烧弹，

形状像轻的实心弹，由两个圆形的互相交错成直角的铁环做成，在

铁环上紧裹粗麻布；因此形成不十分匀称的球形体，内部装满像

现在所使用的那种药剂（主要的成分是火药和树脂）。但是这种燃

烧弹现在已经不再使用了，因为它的重量极轻，几乎不能用它们

在稍远的距离上进行比较准确的射击。现在的燃烧弹所装的药剂

很不相同，但所有这些药剂的主要成分都是掺上含胶物质或含油

物质的硝石和硫磺。例如普鲁士军队，他们采用７５分硝石、２５分

硫磺、７分碾碎的火药和３３分松香。英国人采用１００分硝石、４０

分硫磺、３０分树脂、１０分锑、１０分油脂和１０分松节油。燃烧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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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是在进行炮击的时候使用，有时用来轰击舰船，虽然在后一

种情况下，燃烧弹几乎完全被炽热的实心弹代替了，因为这种炽

热的实心弹制造比较容易，能进行比较精确的射击，燃烧的作用

也大得多。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５８年１月２１日

左右

载于“美国新百科全书”１８５９年版

第４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美国新百科全书”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２５２ 弗·恩 格 斯



弗·恩 格 斯

药  筒

  药筒——纸的、羊皮纸的或绒布的套子或袋子，里面装有严

格定量的、用作火器装药的火药；有时弹丸或炮弹同药筒连在一

起。枪械的空包弹与军用子弹不同，它不包含弹丸。在枪械的各

种药筒中，把塞入内部的纸当药筒盖使用。法国米涅式步枪和英

国恩菲耳德式步枪的药筒一端浸透滑油以便于填塞。普鲁士针发

枪的药筒还装有起爆药，它受击针的作用而爆燃。火炮的药筒通

常是用绒布或轻而薄的毛织物做的。在某些国家的军队中，至少

是野炮，药筒利用木弹座同炮弹连在一起（如果这是可能的话），

法国人甚至在他们的海军中也部分地采用这种方法。在英国军队

中，无论野炮、海军炮和攻城炮，药筒始终是同炮弹分开的。

在英国乌里治的皇家军火库中，不久以前采用了巧妙的方法

制造无缝纸药筒。他们在金属制成的空心圆柱型（它的大小正好

能装进药铜）上，钻许多小孔，把这些圆柱型浸在做药筒纸用的

稀纸浆里，然后把它们同抽出了空气的空气泵的套子连在一起，这

时它们就糊上了薄薄的一层纸浆。这层纸浆干了以后就制成了一

个纸筒。在制造药筒时是同时使用大量圆柱型的；把每一个圆柱

型放在毛套里（就像套手指头那样），再使毛套粘上纸浆；这个毛

套连纸层一起从圆柱型上取下来，就成为装配最好的药筒的衬垫。

３５２



猎枪使用的那种药筒是用金属网制成的，药筒里面只装霰弹。

它们装置在纸的外壳里。霰弹的装药为了更稠密就拌上骨粉。用

这种枪进行射击，霰弹不流散，而且比用其他任何装药射得更远。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５８年１月２１日

左右

载于“美国新百科全书”１８５９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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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恩 格 斯

崖  路

  崖路（筑城用语）——其一工事的壕沟内岸和胸墙外斜面之

间的一条横面土堤。它通常约有３英尺宽。它的主要用途是：加

固胸墙和防止胸墙的泥土因暴雨、解冻或其他原因而坍塌到壕沟

里去。崖路有时也能当作工事周围的外部通路使用。然而不可忽

视，崖路也是强攻部队和攀城部队休息和集中的最合适的地方，因

此在很多永备工事体系里完全不采用它，而在另一些工事体系里，

则用形成步兵射击时的掩护线的齿形墙来保护这种崖路。在野战

筑城中或在构筑前面带有壕沟的攻城炮台时，通常是非有崖路不

可的，因为壕沟的内岸几乎从来不砌面，而如果没有这种空间，那

末无论内岸或胸墙一受到天气变化的影响就会很快地崩坏。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５８年１月２８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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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恩 格 斯

布 伦 海 姆

  布伦海姆（或称布林德海姆）——巴伐利亚的一个村庄，距

奥格斯堡约２３英里。１７０４年８月１３日，马尔波罗和奥伊根亲王

指挥的英国军队和奥地利军队同塔拉尔元帅、马尔散和巴伐利亚

选帝侯①指挥的法国军队和巴伐利亚军队，在这里进行了一次大

会战。当时由于奥地利各省受到敌人经德国直接入侵的威胁，马

尔波罗便从弗兰德出发前往援助它们。英奥两国商定在意大利、尼

德兰和莱茵河下游采取防御行动，而把全部主力集中在多瑙河。马

尔波罗对谢伦山上的巴伐利亚军的工事进行了强攻以后，渡过多

瑙河与奥伊根亲王会师，随后这两支军队立即开始向敌人进攻。他

们发现敌人在涅贝尔河对岸，而在敌人的两翼前有布伦海姆和基

青根这两个被敌军固守的村庄。法军为右翼，巴伐利亚军为左翼。

两军防守几乎５英里的正面，各把骑兵配置在自己的两翼，因此

一部分中央阵地就处于法国骑兵和巴伐利亚骑兵的共同防守之

下。但是他们仍然没有按照当时通用的战术规则来占领阵地。全

部法国步兵共２７个营，拥挤在布伦海姆；这对于按照当时编制组

成的、只受过成线式队形在平地作战的训练的军队来说，意味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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陷入了绝境。就在如此危险的情况下，他们遭到了英奥军队的突

然攻击，马尔波罗很快就利用了这种情况所造成的一切有利条件。

对布伦海姆的攻击被击退后，他便突然将自己的主力调到中央，用

他们突破了敌军的中央。奥伊根亲王完成了粉碎孤立的巴伐利亚

军队这个不太困难的任务，转入了全面追击，而马尔波罗则完全

截断了被困在布伦海姆的１８０００名法军的退路，迫使他们（包括

塔拉尔元帅在内）缴械投降。法军和巴伐利亚军伤亡和被俘的共

计３万人；胜利者损失约１１０００人。这次会战是整个战局的决定

性会战。巴伐利亚落到了奥地利人的手中，而路易十四则威信扫

地了。

这次会战从战术观点来看具有特殊的意义。它极其清楚地说

明了当时的战术同现代战术之间的巨大差别。同一种情况，即两

翼前有两个居民点，这在今天会被认为是防御阵地的最有利的条

件之一，而对于十八世纪的军队却成了失败的原因。在当时，步

兵完全不适于进行具有明显的非正规性质的散兵战，而在今天，散

兵战却能使精锐部队防守的砖石房屋居民点成为几乎不可攻克

的。在法国，一般在整个大陆，都根据邻近一个小镇的名称而把

这次会战称为霍赫施泰特会战，这个小镇由于上一年９月２０日在

那里进行过一次会战２５３而早已闻名了。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５８年１月２８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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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恩 格 斯

博 罗 迪 诺
２５４

  博罗迪诺——俄国的一个村庄，位于科洛查河的左岸，在该

河与莫斯科河汇合点的上方２英里处。俄国人用这个村庄的名字

来称呼１８１２年解决夺取莫斯科问题的那次大规模会战，而法国人

则称之为莫斯科会战或莫日艾斯克会战。战场在科洛查河的右岸。

俄军的右翼在从该河与莫斯科河的汇合点起到博罗迪诺止的地

方，受到了该河的掩护；左翼成ｅｎｐｏｔｅｎｃｅ〔拐子形〕向后折到小

溪和雏谷的后面，这道雏谷是从极左翼的一点，即乌提察附近通

向博罗迪诺的。雏谷后面的两座小山上构筑有不完整的多面堡，即

眼镜堡；其中距中央最近的一个称为拉也夫斯基多面堡，而左面

小山上的三个多面堡叫巴格拉齐昂眼镜堡。两座小山之间另有一

道雏谷，与谷后的谢明诺夫村同名；这道雏谷从俄军左翼起向下

通往第一道雏谷，并在距科洛查河约１０００码的地方与其相接。通

往莫斯科的大道经过博罗迪诺，而旧道则经乌提察通向俄军阵地

后方的莫日艾斯克。这条长约９０００码的防线，由将近１３万俄军

防守，而且俄军占领的博罗迪诺位于阵地中央的前方。俄军总司

令是库图佐夫将军。他的军队分为两个军团，较大的军团由巴克

莱 德 托利指挥，占领了右翼和中央阵地；较小的军团由巴格拉齐

昂指挥，占领了左翼阵地。阵地选择得极不成功，法军对左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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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击如果得手，就可以完全迂回右翼和中央，如再能于俄军右翼

退却以前到达莫日艾斯克（而这是完全可能的），那末俄军就会陷

入绝境。然而，库图佐夫在拒绝采用巴克莱所选择的察列沃 宰米

舍村附近的有利阵地之后，已无另作选择的余地了。２５５

拿破仑亲自指挥的法军计１２５０００人左右。新历１８１２年９月

５日（旧历８月２６日）法军将俄军左翼某些不坚固的战壕内的部

队逐走后，准备于９月７日开始会战。拿破仑的计划是针对库图

佐夫的错误拟定的；他对俄军的中央仅进行监视，而将兵力集中

来攻击俄军左翼，企图在此处突破，然后打通直达莫日艾斯克的

道路。为此，欧仁亲王奉命对博罗迪诺进行佯攻，然后奈元帅和

达武元帅即对巴格拉齐昂的部队和巴格拉齐昂眼镜堡进行攻击，

而波尼亚托夫斯基则应迂回乌提察附近俄军的极左翼。而当会战

真正开始时，欧仁亲王应渡过科洛查河，攻击拉也夫斯基眼镜堡。

因此，真正的攻击正面不超过５０００码，平均每码２６人，战斗队

形纵深之大是前所未有的，这也是俄军所以受到炮火巨大杀伤的

原因。拂晓时，波尼亚托夫斯基的部队向乌提察前进并将它攻占，

但是他的对手图奇科夫又把他逐出该地；不过，当后来图奇科夫

不得不派一个师去支援巴格拉齐昂时，波兰人又重新占领了这个

村庄。６时，达武直接攻击巴格拉齐昂眼镜堡的左翼，在前进时遭

到十二磅炮的猛烈射击，他仅能用三磅炮和四磅炮还击。半小时

以后，奈元帅直接攻击这些眼镜堡的右翼，眼镜堡得而复失，随

后是一场激烈的战斗，但没有决定性的结果。

但是，巴格拉齐昂机警地注视着指向他而来的巨大兵力，以

及后面的强大预备队和法国近卫军。真正的攻击方向已无可怀疑

了。因此，他集中了一切可以集中的兵力，从拉也夫斯基和图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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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夫的军里各抽调一个师，从军团的预备队中调来近卫军和掷弹

兵，并请求巴克莱把巴哥武特的一个军全部派给他。这些为数３万

多人的增援部队立即被派出。巴格拉齐昂仅从军团的预备队中即

得到１７个近卫营和掷弹兵营，两个十二磅炮连。但是所有这些部

队最早也要到１０时才能赶到并投入战斗；而在这以前达武元帅和

奈元帅已经对俄军的工事进行了第二次攻击，占领了这些工事，将

俄军逼到谢明诺夫雏谷的后面。于是巴格拉齐昂派出他的胸甲骑

兵，进行了一场激烈的混战。这时俄军随着援军的陆续开到，曾

向前推进，但当达式把预备队的一个师投入战斗后，俄军又被迫

退至雏谷后面。双方的损失都非常大，几乎所有的高级军官非死

即伤，巴格拉齐昂本人也受了致命的重伤。到这时，库图佐夫终

于多少参与了一下会战，他派遣多赫图罗夫指挥左翼，并且派自

己的参谋长托尔到现地去检查防御措施的执行情况。刚过１０时，

１７个近卫营和掷弹兵营及瓦西里契柯夫师到达了谢明诺夫村。巴

哥武特军分成几部分：一个师增援拉也夫斯基，一个师增援图奇

科夫，骑兵派往右翼。这时法军继续在攻击，威斯特伐里亚师在

树林内向雏谷的突出部推进，弗里昂将军已越过雏谷，但是仍未

能守住这个阵地。这时（１０时３０分）俄军得到从军团预备队中抽

调的博罗兹丁胸甲骑兵和科尔弗的一部分骑兵增援，但他们的队

伍过于混乱，不能转入进攻，而与此同时，法军却在准备大规模

的骑兵攻击。在俄军阵地中央，欧仁·博阿尔奈于晨６时夺下博

罗迪诺，渡过科洛查河，紧逼面前的敌人；但是他不久就折回，在

上游重新渡河，以便会同意大利近卫军、布鲁西埃师（意大利军

队）、热拉尔、莫朗以及格鲁希的骑兵一起攻击拉也夫斯基的部队

和拉也夫斯基多面堡。博罗迪诺仍在法军手中。博阿尔奈的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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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渡河拖延了时间，没有能在１０时以前开始攻击。拉也夫斯基多

面堡由帕斯凯维奇师防守，左翼有瓦西里契柯夫支援；多赫图罗

夫军作为预备队。１１时，多面堡被法军攻克，帕斯凯维奇师完全

被打散，并被逐出战场，但瓦西里契柯夫和多赫图罗夫又将多面

堡夺回。这时维尔腾堡公爵欧根的师赶到，于是巴克莱命令奥斯

特尔曼军在后方占领阵地，作为新的预备队。同这个军一起使用

的还有最后一部分尚未动用的俄军步兵；在预备队中只剩下了６

个近卫营。１２时，欧仁·博阿尔奈已准备好对拉也夫斯基多面堡

进行第二次攻击，然而就在这时，科洛查河左岸出现了俄军骑

兵。２５６博阿尔奈被迫暂时停止攻击，派出部队迎击骑兵。但是俄军

既未能夺回博罗迪诺，又未能通过沃伊纳河谷的沼泽地区，只好

经Ｚｏｄｏｃｋ〔佐多克〕退走，唯一的战果就是在某种程度上打乱了

拿破仑的计划。

与此同时，配置在巴格拉齐昂小山上的奈元帅和达武元帅仍

继续隔着谢明诺夫雏谷向大群的俄军猛烈射击。法军的骑兵突然

出动了。在谢明诺夫村的右方，南苏蒂极成功地攻击了俄军步兵，

一直到西韦尔斯的骑兵向他的翼侧攻击迫使他退回时为止。左面，

拉图尔 莫布尔的３０００名骑兵分成两个纵队进攻，一个纵队由２

个萨克森胸甲骑兵团为前导，两次击退了刚刚编成方队的３个俄

国掷弹兵营，但它的翼侧也受到了俄军骑兵的攻击。波兰的胸甲

骑兵团歼灭了俄军的掷弹兵，但本身也遭到攻击，被迫退向雏谷。

在这里由两个威斯特伐里亚胸甲骑兵团和一个波兰枪骑兵团组成

的另一纵队又击退了俄军。这样，有利的条件形成了，奈元帅和

达武元帅的步兵便越过雏谷。弗里昂占领了谢明诺夫村，在这里

作战的俄军残部——掷弹兵，近卫军和基干部队——最后被击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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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被法军骑兵彻底击溃。他们混乱地成小股逃向莫日艾斯克，直

到深夜才聚集起来；只有３个近卫团还稍有秩序。这样，法军的

右翼击溃俄军左翼后，于１２时就已直接在俄军中央的后方占领了

阵地。于是达武元帅和奈元帅请求拿破仑根据他本人的战术原则

行事，将近卫军经由谢明诺夫村投到俄军后方以达到最后胜利。但

是拿破仑拒绝这样做，而奈元帅和达武元帅自己的队伍也非常混

乱，没有增援也不敢进攻。

俄军方面，在欧仁·博阿尔奈停止对拉也夫斯基多面堡的攻

击以后，维尔腾堡公爵欧根的军队被调往谢明诺夫，奥斯特尔曼

也应把正面转向这一方向，以便从谢明诺夫村方面掩护拉也夫斯

基小山的后方。法军炮兵司令官索尔比埃发现这些生力军后，即

命令从近卫军炮兵中调来３６门十二磅炮，并在谢明诺夫村前用

８５门火炮编成一个炮队。当这些火炮向大群俄军轰击时，缪拉特

派出了尚未动用的蒙勃伦的骑兵和波兰的枪骑兵。这些骑兵乘奥

斯特尔曼的军队展开时突然向他们攻击，使他们陷入了极其危险

的境地，但就在这个时候克累茨的骑兵击退了法军骑兵。俄军步

兵仍然受到炮火的杀伤，不过双方都不敢前进。约２时左右，当

欧仁·博阿尔奈确信其左翼已不再受敌军骑兵威胁后，便再次攻

击拉也夫斯基多面堡。与步兵从正面攻击的同时，骑兵也从谢明

诺夫村扑向多面堡的后方。经过顽强的战斗，多面堡落入法军手

中，将近３时俄军便退却了。双方虽然在继续炮击，但积极的战

斗行动已停止了。拿破仑仍拒绝把他的近卫军投入战斗，因而俄

军得以从容地退却。俄军除两个近卫团外，所有的部队都已参加

战斗，甚至这两个近卫团，也受到炮火轰击而损失了１７名军官和

６００名兵士。俄军共损失５２０００人，还不包括经伤人员和暂时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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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队失掉联系而后又很快归队的兵士在内。而在会战后的第二天，

俄军只剩下５２０００人。法军除近卫军（步兵１４０００名、骑兵和炮

兵５０００名）外，也已全部参加战斗，所以他们击溃了兵力显然比

他们要大的敌军。此外，法军的炮兵也较弱，主要是三磅炮和四

磅炮，而俄军的火炮有四分之一是十二磅炮，其余都是六磅炮。法

军损失３万人；他们缴获了４０门火炮，总共俘掳了１０００人。如

果当时拿破仑把近卫军投入战斗，那末，根据托尔将军的说法，俄

国军队无疑是会被歼灭的。但是拿破仑不敢以其最后的预备队

——他的军队的核心和支柱——来冒险，可能因此而错过了在莫

斯科签订和约的机会。

上述的会战情况（在一些细节上与流行的说法有分歧）主要

是根据“托尔将军回忆录”２５７编写的。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到过托尔

将军是库图佐夫的参谋长。这本书是俄军方面关于这次会战的最

好的报告，而且评断正确，因此是一份难得的原始资料。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５８年１月２８日

左右

载于“美国新百科全书”１８５８年版

第３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美国新百科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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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恩 格 斯

比 达 索 阿

  比达索阿——西班牙巴斯克地区的一条小河；它因苏尔特指

挥的法军同威灵顿指挥的英国、西班牙和葡萄牙三国军队曾在河

的两岸进行了会战而闻名。苏尔特在１８１３年维多利亚会战２５８失败

以后，把自己的军队集结在阵地上，阵地的右翼紧靠富温特拉比

亚对面的海岸，面临比达索阿河，而中央和左翼沿着一些山脊向

圣让德吕兹方向延伸。有一次苏尔特从这个阵地出发企图去给潘

普洛纳守军解围，但被击退了。圣塞瓦斯田被威灵顿包围，处境

极为困难，因此苏尔特决定迫使敌军撤除包围。他在比达索阿河

下游地区的阵地离通向圣塞瓦斯田的道路上的一个村子奥亚尔松

只有９英里；如果苏尔特能够到达该村，那末敌人就不得不撤除

包围。所以到１８１３年８月底，苏尔特在比达索阿河地区集中了两

个纵队。在左翼的一个纵队由克洛塞尔将军指挥，有２万人和２９

门火炮，它占领了贝腊（在这个地点后面的河上游都控制在同盟

国军手里）对面山脊上的阵地。同时雷尔将军率领的１８０００人和

富瓦指挥的７０００名预备队部署在下游，即在贝云至伊龙这条道

路附近。法军的后方营垒由德尔隆的二个师防守，他们的任务是

抗击同盟国军右翼的任何迂回运动。

威灵顿获得关于苏尔特计划的情报以后，采取了一切预防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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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达索阿河会战



施。他的阵地的最左翼依靠海潮可到达的比达索阿河口得到正面

掩护，它有良好的防御工事，尽管防守部队的人数不多；中央是

难以通行的圣马尔西亚耳的陡峭山岭，筑有野战工事，由西班牙

弗莱雷部队坚守，第一不列颠师作为预备队部署在他们的左翼的

后方，在伊龙道路附近。右翼由西班牙龙加部队和第四英—葡师

组成，部署在阿亚山的陡峭山坡上；第七师的英格利斯旅把右翼

同在贝腊附近的轻装师以及在更右面（在高地中间）单独作战的

队伍连接起来。根据苏尔特的计划，雷尔应当攻占圣马尔西亚耳

（他打算把它变为今后作战的桥头堡），把同盟国军击退到他们的

右翼阵地——阿亚峡谷，从而为富瓦扫清大道，使富瓦得以沿着

这条道路直接进攻奥亚尔松，与此同时，克洛塞尔留下一个师监

视贝腊，他应当在这个地点的稍下游的地方渡过比达索阿河，把

与他对抗的一切部队击退到阿亚山，从而从侧翼支援雷尔的攻击。

８月３１日早晨，雷尔部队的几个纵队徒涉过河，以快速猛攻

占领了圣马尔西亚耳的第一个山峰，并向更高的控制周围地区的

山峰推进。但是在这难以通行的地区，他的部队由于指挥不力而陷

于溃乱；散兵线和支援他们的队伍混在一起，在某些地方则乱成一

团，而这时西班牙纵队从山上冲下来，把他们赶回到河边。第二次

进攻起初比较顺利，法军曾冲到西班牙军的阵地；但在这里法军的

进攻力量消耗殆尽，西班牙军队重新进攻，又把他们打得溃不成

军，赶回到比达索阿河。同时，苏尔特在得知克洛塞尔进行了顺利

的攻击以及他正迫使当面的葡萄牙、英国和西班牙军队后退并向

阿亚山缓慢地推进的消息以后，马上就把雷尔的预备队和富瓦的

部队编为纵队以发动第三次即最终一次攻击；这时传来消息说，防

守营垒的德尔隆遭到敌人强大兵力的进攻。由于法军集中在比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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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阿河下游，暴露了他们攻击的真实方向，威灵顿就命令集中在高

地的自己的最右翼的一切部队，去攻击与他们对抗的所有部队。虽

然这次进攻被击退了，但它终究是一次很激烈的进攻，而且有可能

卷土重来。当时不列颠轻装师的一部分部署在比达索阿河左岸，以

便威胁克洛塞尔的进攻部队的翼侧。在这种情况下，苏尔特放弃了

预定的进攻计划，把雷尔的部队调回比达索阿河对岸。克洛塞尔部

队为通过只腊附近的桥梁而进行了顽强的战斗，在深夜才摆脱了

敌人。这一天由于暴雨，河上浅滩不能通行。同盟国军用强攻占领

了圣塞瓦斯田，而城砦于９月９日投降。

第二次比达索阿河会战是在１０月７日威灵顿强渡该河的那

天发生的。苏尔特部队的部署几乎没有改变；富瓦占领了圣让德

吕兹的营垒，德尔隆占领了乌尔达克斯和埃诺亚兵营，克洛塞尔

占据连接乌尔达克斯和比达索阿河下游的山岭，而雷尔则沿着河

流驻扎在克洛塞尔右翼到海岸这一带地方。正面全线都构筑了工

事，而且法军还加固自己的工事。不列颠军的右翼同富瓦和德尔

隆对阵；中央由西班牙希龙部队和轻装师组成，并以西班牙龙加

部队和第四师为预备队，人数总共有２万人，与克洛塞尔对阵；在

比达索阿河下游的是西班牙弗莱雷部队、第一和第五英—葡师、埃

耳默和威尔逊的独立旅，总共２４０００人，他们准备向雷尔进攻。威

灵顿采取了一切措施，以保障进攻的突然性。他的部队于１０月６

日夜间部署在敌人无法监视的一些地点，连兵营的帐篷也使人看

不清楚。此外，走私者给他指明了海潮可到达的比达索阿河口的

三个在退潮时可通行的浅滩地点，这三个浅滩是法军所不知道的，

法军以为在这个地段是十分安全的。

１０月７日早晨，法军预备队在远离前线的后方扎下了营，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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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线的一个师的许多兵士被派去构筑多面堡，这时第五英国师和

埃耳默旅涉水过了河口，向营垒即著名的“长裤汉兵营”前进。当

他们刚渡到对岸，圣马尔西亚耳的火炮就开始射击，另有５个纵

队又向前推进，准备涉水过河。他们在法军能作出任何抵抗以前

就在右岸整好了队伍；果然，进攻的突然性是完全达到了；法国

步兵营由于零散地不按时到达就遭到了失败，整个战线和阵地锁

钥克鲁瓦 德 布克高地在任何预备队到达以前就被占领了。弗莱

雷占领了曼达累高地以后，迂回了联接雷尔和克洛塞尔的比利阿

图和比耳多克斯兵营，因此法军只得放弃该兵营。雷尔的部队溃

退了，直到苏尔特从埃斯佩累特率领预备队匆促开到以后，才在

乌罗尼埃附近制止了他们的溃退。当他还在这里的时候，就得知

乌尔达克斯遭到进攻；但是他毫不怀疑进攻的真实方向，因而向

比达索阿河下游推进，然而他来得太晚，已不能挽回局势了。同

时英军的中央向克洛塞尔发动进攻，经过正面的和侧翼的攻击逐

步占领了他的阵地。到傍晚，克洛塞尔手里只剩下山岭的制高点

大吕恩高地，而第二天他就撤离了。法军损失约１４００人，同盟国

军的伤亡人数约１６００人。突然的袭击十分出色地实现了，法军实

际上只有１万人的兵力防守阵地，他们遭到３３０００名同盟国军的

强力进攻，在任何预备队赶来支援他们以前被逐出了这些阵地。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５８年２月１１日

左右

载于“美国新百科全书”１８５８年版

第３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美国新百科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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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  达

  布达（欧芬）——多瑙河西岸的城市，匈牙利过去的首都，目

前是佩斯州首府。这个城市和它的７个郊区的人口（包括１８５０年

划入该市的老欧芬的人口）共４５６５３人，卫戍部队和大学生不计

在内。按直线计算，布达离维也纳１３５英里，在它的东南；离贝

尔格莱德２００英里，在它的西北。从前布达同河对岸的佩斯用浮

桥相接，自１８４９年起，改用长１２５０英尺的吊桥相接；从１８５２年

起构筑隧道，使桥同城堡连接起来。布达方圆约有９英里；该城

围绕着城堡山建立，城堡山是单独矗立的有慢坡的山岩。中央最

高部分称为城堡，它是布达城最合规划的部分，这里有许多美丽

的建筑物和广场。城堡的四周有城墙；从城墙到多瑙河经过几个

郊区。城市的主要建筑物有：王宫——长达５６４英尺的长方形建

筑物，宫里面有２０３个房间；两座哥德式的建筑物——圣母升天

教堂和圣护军教堂；兵工厂、典礼宫、市政厅。布达有１２座天主

教教堂、１座希腊正教教堂、１座犹太教教堂、几个男修道院和女

修道院、剧院、许多大的军事机关、学校和慈善机关。还有几家

印书局；出版３种报纸。在城南超出地中海水面５１６英尺的高地

上有１座天文台，佩斯大学的印刷厂也在那里；人们不惜巨资为

天文台装置了最好的仪器。在城外各地有硫磺温泉，有罗马人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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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人从前占领这个地方时修筑的浴池遗址。酒是这个城市的

主要贸易货品（主要是类似勃艮第酒的红葡萄酒）；酒就在邻近的

小山上的葡萄园里酿造，据统计年产量达４５０万加仑。此外还有

铸炮厂和几家缧丝厂、丝绒织造厂、棉织厂、毛织厂和制革厂。多

瑙河轮船航运公司的船只在这里建造，近６００人从事这项工作。布

达是匈牙利总督和国家政权代表们固定的驻在地。

有人推测说，这个城市是“安敦尼旅行指南”２６０中提到的古代

阿克文库姆的原址。在匈牙利王国时期，布达是国王的王宫所在

地，国王们把布达扩大并美化了；马特维大帝首先就是这样做的。

布达于１５２６年曾被苏里曼大帝统治时期的土耳其人占领，但在第

二年即被收复。１５２９年，布达重新落入土耳其人手里，被土耳其

人一直占领到１６８６年，才最终由洛林公爵卡尔收复；１７８４年，布

达又成为政府所在地。布达在其整个历史上遭到的围攻不下二十

次。最后一次围攻发生在１８４９年５月，当时匈牙利军队在戈尔盖

的指挥下把奥地利军队赶到王国的西部边境。至于进一步的行动，

曾有两种计划：一种是扩大战果，坚决追击敌人到他们的本土，在

当时向匈牙利推进的俄军来到以前就打散敌人的兵力，并力图使

维也纳发生革命；另一种是留在科莫恩前面的防御阵地上，分出

巨大兵力去围攻布达，消灭奥军在退却时留在那里的守军。戈尔

盖断言，科苏特和克拉普卡坚持后一种计划；但是克拉普卡说，他

不知道科苏特是否下过这样的命令，并否认他自己曾建议采取这

种步骤。如果拿戈尔盖的回忆录和克拉普卡的回忆录２６１对比一下，

那末我们不得不承认，直到现在还不很清楚，进军布达究竟是谁

的过错，而且克拉普卡所引用的证据在某种程度上也不是无可争

辩的。戈尔盖还断言，其次，他作出这样的决定是由于完全缺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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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炮弹药和其他的储备物资，还由于他本人确信军队会拒绝越过

边境。总之，一切进攻行动都被制止了，而戈尔盖率领了３万人

向布达推进。采取这种步骤的结果失去了挽救匈牙利的最后机会。

而奥军却获得了在失败以后整顿兵力的机会，６个星期后，当俄军

出现在匈牙利边境的时候，他们就以１２７０００人军队（此外还有两

个已经编成的预备军）重新发动进攻了。因此，围攻布达是１８４８—

１８４９年匈牙利战争的转折点，如果戈尔盖和奥军之间果真有过叛

变性关系的话，那末大约就在这个时候。

布达城堡仅仅是土耳其人的一个古老城砦的可怜残迹，过去

土耳其人依靠它的城墙经常打退匈牙利军队和皇帝的军队的一切

进攻。护城壕和斜堤已经和地面一样平了；保存下来的只是城堡

的主墙——很高的石砌建筑。城堡的基本轮廓是一个长方的四角

形工事，它的各个边都有些弯曲，这样便于进行充分有效的侧射。

不久以前构筑的堑壕由东面往下伸到多瑙河，掩护了给城堡供水

的水导工事。守军由４个步兵营、大约１个工兵连和必要数量的

炮兵组成；他们的指挥官是英勇而果断的亨齐少将。在城墙上安

置了７５门火炮。５月４日，在城堡被包围和遭受野战重炮短时间

轰击以后，戈尔盖建议守军投降。当建议被拒绝的时候，他命令

克美蒂攻击水导工事；在所有的火炮的火力掩护下，克美蒂的纵

队向前推进，但部署在堑壕里的炮兵用纵射火力向前进的纵队射

击，很快就把他们击退了。这就证明：没有事先的围攻作业，光

靠强攻是决不能攻破城堡的，而且必需有火炮攻击以便一开始就

打开可通行的缺口。但当时戈尔盖没有比十二磅炮更大的火炮，甚

至连这种炮的弹药也不够。然而过了一些时候从科莫恩运来了４

门二十四磅炮和１门十八磅炮，稍后又运来了６门臼炮。在离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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墙西北角５００码的高地上架设了破城炮，于５月１日开始射击。在

前一天，亨齐毫无理由地而且没有任何获胜希望地对佩斯城进行

了轰击。１６日，缺口被打开了，勉强可以通行；但是戈尔盖在第

二天夜间决定强攻：一个纵队进攻缺口，其他二个纵队强攻城墙，

而克美蒂指挥的第四纵队则夺取水导工事。强攻毫无进展。又恢

复了火炮攻击。破城炮完成了自己的任务，使环绕水导工事的防

栅遭到十二磅炮的破坏，城堡的内部也遭到轰击。每天夜间进行

佯攻，以骚扰守军。２０日夜晚准备发动新的强攻。派出原先的四

个纵队，攻击目标依旧不变，在２１日黎明前，纵队向城堡推进。

经过了激烈的战斗（在战斗时亨齐亲自指挥防守缺口，受了致命

伤），洪韦德２６２第四十七步兵营占领了缺口，随后第三十四步兵营

向前推进，同时由克美蒂强攻水导工事，克涅戚希指挥的第三军

的队伍强攻维也纳门附近的城墙。在城堡内部进行了激烈的战斗，

但是不久守军就投降了。守军３５００人中约１０００人被打死，其余

的都被生俘。在围攻战中，匈牙利军队损失了６００人。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５８年２月１１日

左右

载于“美国新百科全书”１８５９年版

第４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美国新百科全书”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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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恩 格 斯

桥 头 堡

  桥头堡即ｔêｔｅｄｅｐｏｎｔ（筑城用语）——一种永备工事或野战

工事，构筑在桥的尽头，目的是保卫桥梁和保证守桥的军队能够

在河的两岸进行机动。桥头堡对于设在大河边或两河汇合处的大

型现代化要塞来说是绝对必要的。在这种场合，对岸的良好筑垒

郊区往往成为桥头堡。例如卡斯特尔是美因兹的桥头堡，埃伦布

莱施坦是科布伦茨的桥头堡，多伊茨是科伦的桥头堡。在革命战

争时期，法军占领克尔以后，立刻把它变为斯特拉斯堡的桥头堡。

在英国，哥斯港可以看做是朴次茅斯的桥头堡，虽然那里并没有

桥，而且它也具有另一种非常重要的作用。正如这后一种情况，设

在河对岸或狭窄海峡对岸的工事，即使没有桥也常常称为桥头堡，

因为这种工事能够掩护登陆兵登陆和准备进攻战役，起到桥头堡

的作用，并且从战略观点来看，可以同桥头堡相提并论。至于谈

到设在某条大河边的军队的阵地，那末军队在对岸所占据的一切

据点都称为它的桥头堡，不管它们是要塞、筑垒村庄还是一般的

野战工事，因为它们全都保证军队渡到对岸的安全。例如在１８１３

年，拿破仑从俄国退到易北河停下来以后，汉堡、马格德堡、维

登堡和托尔高就成为他在易北河右岸的桥头堡。在野战筑城中，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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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堡通常是极为简单的工事，它由ｂｏｎｎｅｔàｐｒêｔｒｅ①构成，有时由

角堡或冠堡（在向河的一面敞开）以及桥前面的多面堡构成。有

的时候，小村庄、农用建筑群或其他在桥附近的建筑物，只要经

过适当的改造用于防御，都能变为很好的桥头堡，因为在现代轻

步兵战术下，这些设施如果一般来说适合防御的话，都可以利用

来进行抵抗，这种抵抗力量决不会比按照一切军事学术原则构筑

的任何野战工事小，甚至还要大些。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５８年２月１１日

左右

载于“美国新百科全书”１８５８年版

第３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美国新百科全书”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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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恩 格 斯

弹 射 器

  弹射器（源出于希腊文 αａ——“朝向”和πα ω——“投

掷”）——古代的一种军用器械，用来投掷石头、标枪和其他的发

射物；发明于老迪奥尼修斯统治时期的叙拉古。弹射器根据弓的

原理发射，它用木头骨架构成，骨架的一部分有伸缩性和弹性，并

套有鬃毛或心线绞成的粗绳。弹射器的大小不一，要看它们是用

于野战还是用来射击要塞而定。最大的弹射器能发射长６英尺、重

６０磅的梁木，射程为４００步，而约瑟夫·弗拉维引举的例子是：弹

射器投射大石头，射程达１ ４英里。罗马人在围攻耶路撒冷时期使

用了３００架这样的弹射器２６３。自尤利乌斯·凯撒时期以来，古罗马

作者对弹射器和弩炮不加区别，其实弩炮最初仅仅是用来投掷石

块的。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５８年２月１８日

左右

载于“美国新百科全书”１８５９年版

第４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美国新百科全书”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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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恩 格 斯

野  营

  野营〔Ｃａｍｐ〕——军队用帐篷、露营或者用能够迅速筑成的

任何掩蔽物来度过一夜或更长时间的宿营地。当军队分驻在村庄

里或者在战局结束后驻在临时兵营里的时候，称为舍营。兵营是

永久性的军营。拿破仑认为帐篷没有用处，宁可让兵士露营，脚

靠篝火而睡，用轻便的敞棚和树枝做的东西来挡风。美军少校西

布利发明了一种能容纳２０名骑兵及其装具的帐篷；兵士在帐篷里

脚靠篝火而睡，篝火放在帐篷的中央。法国军队从１８３７年起使用

露营帐篷。这种帐篷是用浸上橡胶因而是不透水的棉布做的。每

个兵士随身携带一块帐篷布；帐篷的各个部分可用釦环很快连接

起来。在选择野营地点时，具有重大意义的是：在适当的距离上

有很好的饮水，靠近树林，保证获得燃料和构筑掩蔽物的木料。如

果军队野营的时间长，那末良好的道路、运河或通航河流对供应

军队的生活必需品具有重要意义。必须避免在沼泽或死水旁边设

置野营。应当选择使军队有可能进行机动的地方以利防守。骑兵

和步兵应尽可能配置在一条线上——骑兵在翼侧，步兵在中央。掩

蔽物或临时兵营（这要看地形条件而定）应当排成几道，与正面

垂直，从营地的一端伸到另一端。但是对设置野营来说，不可能

规定任何普遍适用的规则：司令官应当根据情况决定他的军队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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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在一条线上还是两条线上，以及确定步兵、骑兵和炮兵相互的

位置。野营的警卫部队有：（１）野营卫兵队，任务是维持良好的

秩序和纪律，防止逃跑，向营地发警报；（２）巡逻队，由步兵和

骑兵担任，分布在营地的前方和翼侧；这种巡逻队堵住敌军侦察

队的道路，及时通知敌军逼近的消息；（３）小哨，或称战斗警戒

部队，由大的分遣队担任，分布在周围的村庄、农场或小型野战

工事内，他们从那里可以监视敌人的调动情况。他们不应离营地

过远，以免在遭到攻击时得不到支援。到达野营地点后，立刻要

派出必要数量的兵士去组成卫兵队和巡逻队，确定他们应站的哨

位，指定分配粮食的地点，并且一般地要发布有关野营外部警卫

和内部警卫以及保持营地秩序和清洁等方面的一切命令。

以色列人在他们大批离开埃及时期所设置的野营是历史上提

到的最古老的野营之一。它是一个大四角形，按各个不同的部落

划分地段；中间是设有会幕的利未人２６４的野营，还设有正门，即入

口处；它和毗连的一块空地同时作为集会场和集市广场。但是要

弄清楚古代犹太人或他们的敌人通常所有的军营的形式、规模和

工事几乎是不可能的。

希腊人在特洛伊城郊的野营设在靠近海岸的地方，它是用来

保卫被拉到陆地上来的希腊军舰的；营地按不同的部落划分成各

个地段，在向城和向海的两面筑有围墙，而在营地外面筑有很高

的土堤，土堤上设有木塔楼，以便击退被围者的出击。希腊人的

最勇敢的领袖，如阿基里斯和哀杰克斯住在营地的最边端。斯巴

达人的营地是圆形的，而且非采取通常的防备措施不可，如布置

有哨兵和马巡队。

罗马的野营根据季节、军队驻留的时间、军团的数目以及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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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条件和其他等情况而变动。帝国时代的历史学家①曾提到各式

各样的营地，有圆形的、长方形的等等，但是罗马的营地通常是

正方形的。野营地点由占卜官决定，他们根据四个方向、以正面

朝日出而确定营地位置；它利用日晷进行测量；２６５边为７００英尺的

正方形被认为足以容纳２万名战士。营地分为上下两部分，两部

分之间相隔一大块空地，还有从东到西和从北到南两条干线（ｄｅ

ｃｕｍａｎａ和ｃａｒｄｏ）以及话多街道贯穿营地。营地设有四座门，其

中主要的是主门和禁卫军门，任何兵士未经许可不能通过这些门，

违者处以死刑；营地四周有围墙（围墙同营地内侧界线间隔２００英

尺）、壕沟和土堤。所有这些工事都由兵士自己构筑，他们使用丁

字镐和铲子像使用剑和矛一样灵巧；他们填平土地，用随身带来

的地桩在工事四周筑起不整齐的齿状栅栏。营地上部中央安置统

帅的帐篷（主帅营），它是边长２００英尺的正方形；在它四周安置

占卜官帐篷、财务官帐篷或军队司库官帐篷、作集市广场和会场

用的集会场、次帅的帐篷、护民官帐篷（位于相应军团的对面）和

外来的辅助部队司令官帐篷。在下部安置下级司令官帐篷和军团

兵士（罗马的骑兵、后备兵、主力兵和长矛兵等）的帐篷，在翼

侧是外来的骑兵和步兵队伍的帐篷（他们竭力使这些部队单独驻

扎）。帐篷用兽皮复盖，每顶帐篷可容纳１０个武士和他们的十人

长；百人长和旗手在本部队的前面。在营地两部分之间的中间地

带（称为ｐｒｉｎｃｉｐｉａ），耸立着一座木板台，它是供统帅主持审判和

讲话用的；在那里还有圣坛、神像和不少神圣的战旗。在特殊的

情况下，营地用石墙围起来，有时甚至连兵士住的地方也是用石

９７２野  营

① 约瑟夫·弗拉维。——编者注



头建造的。整个营地外形犹如一座城市；这是唯一由罗马人建造

的城堡型式。罗马人征服不列颠最永久的纪念碑是把拉丁字ｃａｓｔａ

（野营）保留为最初曾是罗马军队驻地的许多城市的名称或名称的

一部分，例如当卡斯特、莱斯特、伍斯特、切斯特、温彻斯特①等。

古代野蛮人的野营经常是用各种车辆作为工事围起来的，例

如，基姆布利人在他们同罗马人的最后一次会战２６６时期（公元前

１０１年）所设的野营——这也就是那在基姆布利人失败以后，他们

的妻子如此愤怒地出来保卫的营地。

营垒〔ＩｎｔｅｎｃｈｅｄＣａｍｐ〕是周围筑有防御工事的野营，它也是

筑城工事的一种，因此是为了长期使用的。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５８年２月１８日

左右

载于“美国新百科全书”１８５９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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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恩 格 斯

库 霍 尔 恩

  库霍尔恩（科霍尔恩），门诺，范，男爵——荷兰将军和工程

师；１６４１年生于弗里斯兰，１７０４年５月１７日死于海牙。１６岁升

为上尉，在围攻马斯特里赫特时以及后来在塞涅弗、加塞尔、圣

丹尼和弗略留斯等会战２６７中都立了战功。在战斗行动的间歇时期，

他钻研筑城学，目的是要使围攻者和被围者双方保持均势，因为

他的同时代人沃邦所创立的新筑城法使被围者占了很大的优势。

他还在比较年轻的时候就已经成为工程师了，到了中年，他被公

认为荷军的工程部队的优秀军官了。奥伦治亲王曾经答应授予他

上校军衔，但是由于亲王没有注意履行自己的诺言，库霍尔恩愤

而辞职，打算去为法国效劳。然而根据亲王的命令，扣留了他的

妻子和８个子女，作为他回国的人质。这就迫使他迅速回国，回

国以后，他获得了原先答应给他的军衔，以后又接连被提升为炮

兵将军，并担任要塞工事总监，后来又担任弗兰德省省长。

库霍尔恩的一生致力于加强尼德兰的防御手段。在１６７４年围

攻格腊韦时期，他发明并首先采用了用榴弹射击的小口径臼炮，即

所称的库霍尔恩炮，次年，他成功地渡过了麦士河，攻占了被认

为有江河作可靠掩护的棱堡，从而受到了沃邦的赞扬。在缔结尼

姆韦根和约２６８（１６７８年）以后，他着手进一步加固一系列已经设

１８２



防的城市；尼姆韦根、布雷达、曼海姆（它的防御工事后来被夷

平）和贝亨 沃普 索姆等地的工事都证明他的筑城法是有价值的。

在这些要塞中，他认为贝亨 沃普 索姆是他的精心杰作，然而这个

要塞经德·洛旺达耳元帅长期围攻以后于１７４７年攻破。在

１６８８—１６９１年战争期间，他服现役。２６９１６９２年围攻那慕尔，使他有

机会把自己的筑城法同沃邦的筑城法作一番较量，因为那时这两

个著名工程师正处在直接敌对的地位：库霍尔恩保卫为防御城砦

而构筑的工事，而沃邦竭力要攻破它。库霍尔恩顽强地进行了防

御，但是在他受了重伤之后，不得不向对手投降，他的对手心胸

宽大地承认了他的勇敢和技能。库霍尔恩后来参加了特拉尔巴赫、

灵堡和列日的围攻，１６９５年促使收复了那慕尔。在西班牙王位继

承战争２７０时期，他接连地围攻了文洛、斯提文斯威特、鲁尔蒙特和

列日，１７０３年，经过三天的重炮射击（被５００门库霍尔恩炮的榴

弹火力所加强）攻占了莱茵河畔的波恩。随后他被调到荷兰的弗

兰德，在那里他曾数度战胜法军，并指挥了对居伊的围攻。这是

他的最后一次军事活动；在这以后不久患脑溢血去世，当时他正

等待同马尔波罗公爵商谈新的作战计划。

库霍尔恩最重要的著作“构筑要塞的新方法”２７１一书于１６８５

年以对开本在吕伐登出版，被译成好几种外国文字。他的设计最

适合于构筑荷兰式的要塞或那些类似荷兰式的建立在仅仅高出水

面几英尺的要塞。只要有可能，他在自己的工事周围挖两道壕沟，

外面的一道灌满水，里面一道是干的而且宽度通常是１２５英尺左

右；这条内壕是被围者的屯兵场，而在某种情况下又是骑兵队伍

的屯兵场。他的筑城法的理论原则（无论进攻或防御）就是用协

同的密集火力去压倒分散的火力。库霍尔恩作为一个军事专家，人

２８２ 弗·恩格斯



们指责他过于浪费人的生命；在这方面他不如爱惜人的沃邦。在

为人方面，他直爽、正直和勇敢，憎恨阿谀奉承。他拒绝了某些

外国政府对他提出的诱人的建议。英国国王查理二世赐给他骑士

的称号。库霍尔恩死后葬于弗里斯兰省斯内克附近的魏克耳，在

那里为他树立了一个纪念碑。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５８年１月下半月—

２月

载于“美国新百科全书”１８５９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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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恩 格 斯

布 里 西 亚

  布里西亚——伦巴第的一个省，北面与贝尔加莫和提罗耳接

壤，西面是维罗那和曼都亚，南面是克雷莫纳，东面是洛迪和贝尔

加莫，面积１３００平方英里；人口３５万人。土壤肥沃，适宜于发展最

精细的生产部门。主要的经济部门之一是养蚕业，它每年提供１００

万磅生丝；有２７家丝织厂，１０４６家纺丝工场。每年能剪优质羊毛

约７万磅，毛纺厂不下４５家，生产毛织品和棉织品的工厂４０家，

呢绒工厂１３家，制造金器、银器和青铜器的企业２７家，制造小五

金和瓷器的企业１２家，印刷所７家，炼钢厂和其他金属冶炼厂

１３７家（布里西亚的钢世界闻名），生产火器和其他武器的工厂７７

家，由于这些武器质量优良，布里西亚在早先被称为Ｌ’Ａｒｍａｔａ

〔兵工厂〕。油类、干酪、小麦、玉蜀黍、干草、亚麻、栗子、植物油和酒

是补充的收入来源。该省的贸易主要集中在与它同名的省会。

布里西亚城（古代的布里克西亚）人口有４万，位于美拉河

畔和加尔查河畔的一座不高的山的山麓。山顶上的设防城堡旧时

称为“伦巴第之鹰”。这是一个建设得很好的、可爱的和热闹的城

市，它因许多喷泉而著名：在街道和广场上的喷泉不下７２处，此

外在私人住宅内的喷泉有几百处。在古老的大教堂和其他教堂内

有伟大的意大利艺术大师绘制的丰富多采的壁画。新的大教堂

４８２



（ＤｕｏｍｏＮｕｏｖｏ）奠基于１６０４年，但是圆顶建筑到１８２５年才竣

工。圣阿夫腊教堂的主要装饰物是提香的“不守妇道的女人”①。共

有２０多个教堂，而且所有这些教堂都以自己的艺术宝藏闻名。著

名的公共建筑物有韦基亚广场上的供市政机关用的回廊宫；这个

建筑物的美丽的正面遭到１８４９年４月炮火的严重损坏。托西宫是

由托西伯爵捐献给该城市的，宫中收藏了许多名画，其中有拉斐

尔的著名作品“救世主”。阿韦罗耳迪宫、费纳罗利宫、勒基宫、

马丁南果宫和其他宫殿的绘画陈列馆也都以自己的艺术珍品而驰

名。在剧院大街上，所有房子第二层的正面都装饰着圣经、神话

和历史题材的色彩画。十八世纪中叶由魁里尼红衣主教创办的魁

里尼图书馆藏有８万多册图书，此外还有大量收藏的珍贵手稿和

古物。布里西亚的独一无二的古迹是墓地（ＣａｍｐｏＳａｎｔｏ）——这

是意大利最美丽的墓地；它在１８１０年建成，它的正面是半圆形的

空地，四周是坟墓和柏树。布里西亚城是省的行政中心和教区的

中心，同时是商务法院和其他司法机关的所在地。在那里还有各

种慈善机关、正教中学、两所文科中学、一所普通中学、植物园、

古物博物馆和自然历史博物馆、农业协会、几所高等学校、音乐

馆（意大利最古老的音乐馆之一）、赌博场，富丽堂皇的剧院，在

城外有每年集市（最热闹和快乐的时期）临时作为演艺场使用的

宽广场地。布里西亚的周报叫“布里西亚省报”。布里西亚的近郊

于１８２２年发掘出大理石砌造的古罗马的寺院。布里西亚有铁路通

向维罗那和意大利其他城市。

有人认为布里西亚城是由伊特剌斯坎人建造的。在罗马帝国

５８２布 里 西 亚

① 这幅画的比较流行的名称是“基督和有罪的女人”。——编者注



崩溃以后，遭到了哥达人的洗劫，最后落入法兰克人的手中。奥

托大帝授与该城以帝国自由城市的特权，但是教皇党人和保皇党

人２７２之间的斗争使这个城市遭到许多灾难。某一时候它受维罗那

的统治者的控制，但是在１３３９年为米兰人所统治。１４２６年它被卡

尔马尼约拉攻占，１４３８年被皮钦尼诺包围，１５０９年投降了法国人，

１５１２年被威尼斯将军格里蒂占领，但是最后被加斯顿·德·富瓦

解放。布里西亚在十六世纪还遭到了三次围攻，它一直受威尼斯

统治，直到这个共和国崩溃２７３为止。在拿破仑时期，布里西亚是美

拉省省会。在１８４９年革命时期，布里西亚的居民举行武装起义，

反对从１８１４年起统治他们的奥地利政权。１８４９年３月３０日，海

瑙将军炮轰这个城市；该城支持到４月２日中午，为了免遭毁灭

而被迫投降并付出１２０万美元的赎金。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５８年２月２４日

左右

载于“美国新百科全书”１８５８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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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恩 格 斯

缅  甸

  缅甸（阿瓦王国）——东南亚的一个幅员广大的国家，在恒河

以东；过去它的领土要比现在大得多。缅甸以前的疆界在北纬９度

和２７度之间，长达１０００英里以上，宽超过６００英里。现在缅甸的

领土伸展在北纬１９度２５分和２８度１５分之间，东经９３度２分和

１００度４０分之间，它的面积从北到南长达５４０英里，宽为４２０英

里，总面积约２０万平方英里。在西面，缅甸同阿拉干省（在１８２６年

根据英缅签订的条约割让给英国）接壤，还同提彼腊、曼尼普尔和

阿萨姆等小国交界；缅甸同这些小国之间隔有崇山峻岭。南面是不

久前被英国并吞的勃固省２７４，北面是上阿萨姆和西藏，东面是中

国。根据亨利·尤耳上尉的材料，缅甸人口不超过３００万。

自从勃固省落到英国人手中以后，缅甸就没有冲积平原，也

没有出海口，因为缅甸的南部疆界离伊洛瓦底江江口至少有２００

英里，从这个疆界向北，地势逐渐升高。缓升地带绵延约３００英

里，以后便是陡峭的山地。境内有三条大河流：伊洛瓦底江、它

的支流亲敦江、萨尔温江。这些河流发源于北部山脉，流经南部

入印度洋。

尽管缅甸遭到掠夺，失去了最富饶的领土，但保留下来的那

些土地也决不能说是贫瘠的。森林中有许多珍贵品种的树木，其

７８２



中以造船用的柚木最为著名。几乎所有在印度生长的树木的品种

在缅甸也都有。缅甸出产质量优良的胶漆和做漆器用的漆。把上

等的柚木从森林运往缅甸首都阿瓦，有１５天的路程。农业和果园

业到处都非常落后，要不是土壤肥沃和气候良好的话，这个国家

就会是非常贫穷的了。对果树不加任何照料，庄稼的栽种技术水

平很低。在蔬菜作物中，种得最多的是葱和辣椒，此外有薯类、马

铃薯以及为数不多的甜瓜、黄瓜和茄子。居民用嫩竹笋和野芦笋

和各种水生植物的多汁根代替非野生的果实。在缅甸出产的水果

有芒果、菠萝、橙、荔枝、面包果（面包树的一种）、木瓜、无花

果、巴蕉（这个文明的最凶恶的敌人）。所有这些水果几乎是或者

说完全是不加照料而生长的。主要的大田作物是稻米（稻米在某

些地区还被用作流通手段）、玉蜀黍、黍、小麦、各种豆类作物、

棕榈作物、甘蔗、烟叶、短纤维棉花和靛蓝。甘蔗没有普遍种植，

虽然居民早就知道这种植物，但几乎没有人知道把甘蔗榨糖的技

术。从巴尔米拉棕榈的液汁中可以提取没有净化过的廉价糖。这

种棕榈树的小树林很多，特别在首都的南面。对靛蓝的照料很差，

完全不能出口。南方的主要作物是稻米，北方则是玉蜀黍和黍。芝

麻当牲畜饲料用，到处都种植。在北方山坡上大量种植地道的中

国茶树，但奇怪的是，当地居民不泡茶喝（中国茶一般都是泡着

喝的），而是吃茶叶，还在茶叶里拌上植物油和蒜。棉花主要栽植

在上缅甸各省的旱地上。

在缅甸茂密的森林中有很多野兽，其中主要是象、独角犀牛、

虎、豹、野公猪和各种鹿。禽类中常见的是野公鸡，还有各种野

鸡、沙鸡和鹌鹑。家畜有犍牛、马和水牛。象也作为役畜使用。骆

驼不详。山羊和绵羊的数量不多，但人们不关心它们的繁殖。驴

８８２ 弗·恩格斯



子也很少役使。在缅甸，根本不用狗来看家，而猫却非常多。马

只供乘骑；马的体高很少超过１３２厘米。在北方驮畜是公牛，在

南方用水牛当驮畜。

矿产有金，在不同的河流的河底可以发现金子，它是随同山

上的沙子一起被冲到河底的。在靠近中国边界的博敦开采银矿。每

年开采的金银总数将近１００万美元。在老挝的东部蕴藏着丰富的

铁矿，但是由于矿石加工的方法太原始，３０—４０％的金属都损失

了。在伊洛瓦底江两岸的石油井，每年提供８００万磅的石油。大

家知道，老挝有铜、锡、铅和锑，但是这些金属中任何一种金属

都未必能大量采掘，因为居民不懂得采矿方法。阿瓦城四周的山

地，出产质量优良的石灰石；离首都４０英里的伊洛瓦底江两岸，

有适合于雕塑用的美丽的大理石；国内琥珀极多，所以在阿瓦它

的售价很低，每磅１美元；全国到处都蕴藏着硝石、碱、盐和煤，

不过煤很少使用。石油在缅甸的开采量很大，各阶层的居民都把

它用作点灯的燃料，还用作驱虫的药剂。人们用桶在深２１０至３００

英尺的狭窄的油井里舀取石油，同时井底石油好像喷泉那样涌出

来。国内各地都产松节油，松节油大量向中国输出。在国内两个

地区的一些小河河底，有东方的蓝宝石、红宝石、黄晶、紫晶以

及各种金绿宝石和尖晶石。所有价值在５０美元以上的宝石都被宣

布为王国的财产，并收入国库。任何一个外国人都不得开采宝石。

从上述情况中可以看出，缅甸人民在采矿业的发展上取得了

一些不大的进步。棉织品的整个生产过程是由妇女来完成的。她

们使用简陋的织布机，手艺或技能比较差。瓷器从中国输入；英

国的棉织品也是输入品，可是它们在缅甸国内市场上的售价甚至

比本地的产品还低廉。缅甸人虽然会炼铁，但是钢仍得由孟加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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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入缅甸；国内某些地区生产丝织品，然而用的是中国生丝。缅甸

输入大量各类商品，而输出量却比较小。缅甸同中国的贸易极为广

泛，向中国输出原棉、装饰用的羽毛（主要是蓝松鸦的羽毛）、食用

燕窝、象牙、鹿茸、犀牛角和某些比较稀贵的宝石。缅甸以此交换的

输入品有：加工过的铜、黄砷、水银、硃砂、金属器皿、铜丝、锡、铅、

矾、银、金（包括金叶）、陶器、颜料、地毯、大黄、茶叶、蜂蜜、生丝，丝

绒、中国烧酒、麝香、铜绿、干果、纸张、扇子、伞、鞋和衣服。全国各

地能制造很简单的金银饰物。在阿瓦能制造兵器、剪刀和细木工工

具；在距阿瓦４０英里的地方有纯白大理石的丘岗，大理石大量被

制成偶像雕塑品。货币流通不发达。作为流通手段的是未经压模

的铅、银和金。由于小额支付的困难，极大部分的交易采取直接的

商品交换。贵金属的转让每次必须过秤和检验，银钱业商人为此抽

取约３．５％。年利率在二分五厘和六分之间波动。石油是最普遍的

日用品；可以用石油交换硝石、石灰、纸张、漆器、棉织品、丝织品、

铁器、铜器、糖、罗望子等。尤委特 尼（国内银币本位）通常是由银

和１０—１５％的铜制成的合金。含银量不到８５％的合金不准流通，

因为这正是付税的货币所必须达到的金属纯度。

帝国收入的来源是向乡村征收的房屋税，乡村当局根据每个

人的支付能力确定分摊数额。税额各地不一：向每个房主征收的税

额自６铢（在卑谬）至２７铢（在东瓜）不等。服兵役的人、王室领地

的农民和从事社会劳动的手工业者免缴这种税。土地税的税额取

决于收成。烟草税用货币缴付，其他作物则抽５％的实物税。在王

室土地上耕作的农民以一半以上的收成缴税。在湖泊和江河捕鱼，

须缴纳一定的费用，或按照捕鱼量缴纳相应数量的干鱼。所有这些

收入都由王室的官吏集中起来，他们依靠这些收入生活；每个官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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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各人所处的地位得到或大或小的地区由自己管辖，并且依靠

从该地区得到的收入生活。王室的收入靠出卖专利品获得，其中最

主要的是棉花。在这种专利制度下，居民必须把一些商品按照规定

的低价供售王室官吏，而王室官吏转手出售即可获取厚利。例如生

产者供售的铅的价格每维斯（３．６磅）５铢，而国王陛下出售的铅的

价格是２０铢。根据现有的资料来看，王室的收入每年约１８２００００

铢，即２２７５００英镑，此外还应加上在各个地区收来的各种税款总

额４４２５０英镑。这些钱都供宫廷开销。缅甸的税收制度虽然有它

的专制性质，但细节非常简单；国家管理简单的另一个例子是，采

用军队靠自己供养或者至少是靠居民供养的方法。军队的招募办

法各种各样：在某些地方实行招募志愿兵的制度，而在另一些地

方，每１６户必须摊派２名配有武器和装备齐全的兵士。此外，他们

还必须每月供应这些新兵５６磅大米，并付给他们５卢比。在帕东

省，两家供养一个兵士，这两家可以领到５英亩不缴税的土地，但

是必须把一半收成交给这个军人，并且每年付给他２５卢比，此外

还须供给他木柴和其他次要消费品。每个指挥５０人的指挥官可向

６户征收１０铢（１铢等于１．２５美元或２．５卢比），并向７户征收一

半的收获量。博（百人长）的生活由５２户负担，博任（上校）的薪俸

取之于自己的官兵。缅甸兵在良好的条件下是能够很好地作战的；

而缅甸军队主要的优越性在于他们没有辎重；兵士在枪的一端挂

上自己的铺盖（吊床），另一端挂行军用的饭盒和其他用品，而把自

己的粮食（大米）放在袋子里，缠在腰上。

按体形外貌来讲，缅甸人看来是住在印度斯坦和中国之间一

带的种族，他们更像属于蒙古人的类型，而不像属于印度人的类

型。他们个子矮，身体结实、匀称、丰满而灵活。他们有大颧骨和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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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眼，脸色黝黑但不乌黑，头发粗硬、光滑和乌黑，胡须非常浓密，

比他们邻人（暹罗人）的胡子还长。艾伦少校在给东印度政府的报

告中对他们作了充分的评价，认为他们忠实，富有幽默感，相当机

智灵敏，有温和的爱国精神，但眷恋乡土和家庭，对外国人比较不

抱成见，愿意学习新的手艺，如果不需要花很多脑力的话。他们是

有经验的商人，在很大程度上是天生具有一种进取心；他们有自制

力，但并不是非常有耐心的；他们的机警胜过勇猛。虽然他们的天

性是不凶残的，但他们冷漠地容忍了许多国王的暴虐行为；他们不

是撒谎者，也不是骗子手，但终究很爱夸口而反复无常。

缅甸人信仰佛教，他们保持的宗教仪式不像在印度和中国任

何地方那样受到其他宗教的影响。缅甸的佛教徒在某些方面不像

中国的佛教徒那样膜拜神像，而缅甸和尚比通常更严格地信守贫

苦和独身的誓愿。在上世纪末，从缅甸国教分出了两个教派，即

古老宗教的两个支派。其中一派遵循的教义在某些方面同泛神论

相似，相信神的本原散布于全世界，并存在于自己的创造物中，但

是它的发展的最高阶段体现在佛教徒身上。第二种教派的代表则

完全否认轮回说，不膜拜佛像，反对佛教徒所采取的寺院制度；他

们认为死是进入极乐世界或永久苦难之门，而这取决于死者生前

的行为，他们景仰唯一的至高无上的万能之精灵（Ｎａｔ）。当今的

国王①热心捍卫自己的宗教，他已经用篝火当众烧死了属于这两

个被宣布为非法的教派的１４个异教徒。根据尤耳上尉的说法，这

两个教派的人数始终很多，但他们举行祈祷仪式是秘密的。

缅甸早期的历史不详。十一世纪，帝国处于最强盛时期，当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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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的首都在勃固。到十六世纪初，国家分裂成为互相混战的许多独

立小公国。１５５４年，国王莽应龙占领了阿瓦，征服了整个伊络瓦底

江盆地，甚至征服了暹罗。经过一系列变动以后，现今王朝的奠基

人雍籍牙（死于１７６０年）使帝国几乎重新达到了它以前的版图和

旧日的强盛。后来英国人夺走了缅甸最肥沃和富饶的地区。

缅甸按政体来说是一个纯粹的专制国家，国王除了有其他封

号以外，还有生死主宰者的称号，下狱、罚款、拷问或处死都完

全取决于国王的最高意志。具体的行政事务由赫鲁奥特 达乌，即

枢密院掌管，枢密院由预定的王位法定继承人领导，如果没有这

样的人，则由王族中的某个亲王领导。通常四个大臣参加枢密院，

但是他们不固定主管某些部门，他们的活动取决于偶然因素。他

们组成上诉审法院，受理要求最后判决的上诉书。同时他们每个

人都有全权对那些没有提交枢密院集体审理的案件作出司法判

决。他们从争讼的财产中扣下１０％作为诉讼费用，因此他们从这

方面获得了非常可观的收入。从缅甸的国家机关各方面的情况来

看，不难使人相信，司法是很少维护人民利益的。每一个官吏同

时又是掠夺者；法官贪污，警察无能，国内盗贼很多，生命财产

没有保障，没有任何促使进步的动因。在首都附近，国王的权力

使人恐惧和顺从，但是离中央越远，国王的权力也就越弱，而在

距离更远的省份，臣民不重视白象统治者的诏令；在那里，人们

选举自己的执政者（这种选举经国王批准），而只给政府缴纳少量

赋税。在同中国接壤的省份，有一种很有趣的情况：那里的人民

毫不在乎地在两国政府（中国政府和缅甸政府）的管辖下生活，两

国政府以平等的权利参与批准这些地方的执政者，但是通常都是

明智地选定同一个人。虽然英国各种使团访问缅甸，传教士在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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甸的活动也比在亚洲其他地方更有成绩，但是缅甸的内地至今还

是真正的ｔｅｒｒａｉｎｃｏｇｎｉｔａ〔未经考察的地方〕，现代的地理学家和

制图家对这些地方提出了一些荒谬的假设，然而他们对缅甸的具

体知识却是非常少的。

见１８５８年伦敦出版的亨利·尤耳上尉的“１８５５年受印度总

督的委派出使阿瓦王国宫廷的记述”２７５。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５８年２月初和

３月８日之间

载于“美国新百科全书”１８５９年版

第４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美国新百科全书”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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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恩格斯

博 马 尔 松 德

  博马尔松德——波的尼亚湾入口处阿兰群岛和瓦尔迪奥岛之

间的狭窄海峡。博马尔松德港湾的俄国工事在１８５４年战争期间遭

到英法海军的破坏。７月底通往博马尔松德的海峡被４艘英国军

舰和几艘小型蒸汽舰封锁。在这以后不久，开来了由纳皮尔和帕

塞瓦耳 德申海军上将指挥的庞大的联军混合舰队，随后于８月７

日又开来了一些战列舰，舰上有巴拉盖·狄利埃将军和１２０００名

兵士（主要是法国人）。８月１６日，俄军司令官鲍迪斯科将军被迫

投降。联军占领该岛一直到月底全部工事被炸毁为止。胜利者的

战利品计：１１２门带炮架的火炮、７９门不带炮架的火炮、３门臼炮、

７门野炮和２２３５名俘虏。从军事观点来看，这次围攻的意义主要

在于：它彻底解决了关于在具有陆地正面的工事中利用暴露的石

砌部分的问题。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５８年３月１８日

左右

载于“美国新百科全书”１８５８年版

第３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美国新百科全书”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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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贝 雷 斯 福 德２７６

  贝雷斯福德，威廉·卡尔，子爵——英国将军；１７６８年１０月

２日生于爱尔兰，１８５４年１月８日死于肯特。他是瓦特福德的第

一个侯爵乔治·贝雷斯福德的非婚生子，１６岁参军，１７９０年以前

一直在新苏格兰服务。在这时期，他由于一个共事的军官的枪枝

走火而失去了一只眼睛。他曾经在土伦、科西嘉、西印度（在阿

伯克朗比的领导下）服务，在印度和埃及在贝尔德领导下服务。

１８００年回国以后他被提升为名誉上校①。随即在爱尔兰服务，参与

侵占好望角，并作为准将在１８０６年参加攻打布宜诺斯艾利斯，在

该地被迫放下武器，但后来他逃跑了。１８０７年他指挥侵占马德拉

的军队，并被任命为该岛总督２７７。１８０８年他获少将军衔，在他率

领英军到达葡萄牙之后，担任了葡萄牙军队（包括国民军在内）的

全部组织工作。他是起草著名的辛特拉协定条款的全权代表之一；

参加过向科鲁尼亚的撤退和该城附近的会战，掩护约翰·穆尔爵

士的军队登舰２７８。１８０９年３月，贝雷斯福德获元帅称号，并被任

命为葡萄牙军队总司令，葡萄牙军队在他领导下很快变为一支能

攻能守的出色的战斗力量。他参加了比利牛斯半岛的战争（从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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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开始一直到１８１４年战争结束），给予威灵顿以重大支援。但是

在他当总司令时期的唯一重大战役中，即阿耳布埃拉会战中，他

表现出自己是一个非常平庸的统帅，要不是他部下的一个军官不

顾他的命令擅自行动的话①，会战就失败了。他参加了萨拉芒卡、

维多利亚、贝云、奥尔特兹，土鲁斯等胜利的会战２７９。由于这些功

绩他获得葡萄牙元帅的称号和埃耳瓦希公爵和圣坎波侯爵的封

号。１８１０年他被选为瓦特福德郡的议会议员（他从未出席过下院

会议），１８１４年获得阿耳布埃拉和丹甘囊的贝雷斯福德男爵的封

号，１８２３年他获得了爵的封号。

１８１４年，贝雷斯福德负外交使命到巴西去，１８１７年在那里组

织了对密谋活动的镇压２８０。回国以后他担任副炮兵总监的职务，随

即获得陆军将军称号，最后当炮兵总监（从１８２８年至１８３０年）。由

于他在１８２３年援助过唐·米格尔２８１，他失去了葡萄牙元帅杖。在

政治方面，他是托利党的积极而坚决的捍卫者，虽然对这一点他没

有公开声明过。他的军事才能主要表现在他对葡萄牙军队卓有成

效的改组上，葡萄牙军队由于他那非常巧妙的和不倦的活动终于

成为一支坚强而有纪律的甚至能同法国军队媲美的军队。１８３２年

他同他的表妹路易莎结婚，路易莎是土阿姆大主教的女儿，银行

家、百万富翁和“阿纳斯塔西乌斯”２８２的作者托马斯·霍普的寡妇。

贝雷斯福德没有子女，因此在他死后，没有人继承他的封号。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５８年

３月初和４月９日之间

载于“美国新百科全书”１８５８年版

第３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美国新百科全书”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７９２贝 雷 斯 福 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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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恩 格 斯

骑  兵

  骑兵 （法文为ｃａｖａｌｅｒｉｅ，来源于ｃａｖａｌｉｅｒ—— 骑手和

ｃｈｅｖａｌ——马）——骑马的兵士的总称。马匹用子乘骑和军队编有

骑马的部队，这自然首先发生在那些自古以来就产马，而且气候

和青草适于马匹生长的国家。当欧洲和亚洲热带区的马很快就退

化为笨拙的牲畜或矮种马的时候，阿拉伯、波斯、小亚细亚、埃

及和非洲北部沿海各国的马匹却长得很骠骏、善跑、机灵而有耐

力。但是，起初马匹大概仅用于驾车；至少在军事史上，战车比

武装骑手的出现早得多。在埃及的古迹上刻画有许多战车，却根

本没有骑手，只有一个例外，而且就连这个例外显然也是属于罗

马时期的。但是无疑地，埃及人至少在被波斯人征服前两世纪左

右就拥有大量的骑兵了，而且在宫廷显贵中往往有人就是这一兵

种的司令官。埃及人很可能是在同亚述人作战时期初次遇到骑兵

的，因为在亚述的古迹上常常刻画着骑手；而且亚述军队最早在

战争中使用骑兵这一点已经是确凿无疑的了。马鞍大概也是在亚

述最早出现的。在较古老的雕塑品上，武士是骑在没有鞍子的马

上的；以后，我们发现曾有一种类似褥垫或坐垫的东西，最后，才

有类似现今东方流行的那种高马鞍。波斯人和米太人有史以来就

是善骑的民族。他们虽然还保留着战车，甚至仍旧对战车比对骑

８９２



兵这一较年轻的兵种更加重视，但是，由于骑马的武士数量众多，

骑兵毕竟起了在以往的任何军队中没有起过的作用。亚述、埃及

和波斯的骑兵就是至今仍盛行于东方，并且不久前还是北非、亚

洲和东欧仅有的那种骑兵，即非正规的骑兵。但是，一当希腊人

把本国马和东方马杂交改良了马种而使马适用于骑兵，他们就立

即按照新的原则组成了骑兵这一兵种。所以希腊人既是正规步兵

的创建人，也是正规骑兵的创建人。他们把大量兵士编为独立的

作战单位，根据他们的使命加以装备，训练他们协调一致地作战，

成横队和纵队行动，并且保持一定的战术队形，以便能够以大量

集中的兵力向前推进，把全部兵力投在敌人正面上的某一点。这

样组织起来的军队，处处表明比亚洲人用来同他们作战的那些未

经训练的、笨拙不灵的乌合之众优越。我们没有发现希腊骑兵在

波斯人自己建立比较正规的骑兵部队以前同波斯骑手进行会战的

例子。但是，没有疑问，如果说发生过这种会战，其结果也必定

像这两国的步兵在战场上交锋时的结果一样。骑兵最初仅在希腊

产马区，如特萨利亚和贝奥提亚建立起来；但不久雅典人除了用

来担任警戒勤务和成散开队形作战的马弓手以外，又建立了重骑

兵部队。斯巴达人也把青年中的 éｌｉｔｅ〔精华〕组成骑兵卫队；但

他们并不信赖骑兵，规定骑兵在战斗中必须下马，像步兵一样地

作战。波斯人从小亚细亚的希腊人和曾在波斯军队中服务的希腊

雇佣兵那里学会了组织正规骑兵，而且无须怀疑，在曾和亚历山

大大帝作过战的波斯骑兵中，有一大部分或多或少地受过成密集

队形正规作战的训练。但是，他们不能同马其顿骑兵相比。马其

顿人把骑术训练作为教育贵族青年的必修科目，并且骑兵在军队

中享有荣誉。菲力浦和亚历山大的骑兵是由马其顿和特萨利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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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族组成的；只有几个骑兵连是在希腊本土征召的。这支骑兵由

披戴头盔、胸甲、护胫和手持长矛的重装骑手〔ｃａｔｐｈｒａｃｔａｅ〕组

成。他们在攻击时通常排成密集队形、长方形纵队或楔形纵队，有

时也排成横队。由辅助部队组成的轻骑兵在某种程度上是非正规

骑兵，它像现代的哥萨克一样，担任驻军警戒和成散开队形作战。

格拉奈卡斯河会战（公元前３３４年）是骑兵起决定作用的第

一个战例。当时波斯骑兵配置在距徒涉场有一个冲锋距离的地方。

当马其顿步兵纵队的先头部队刚渡过河，还没有来得及展开时，波

斯骑兵便向他们猛冲，以勇猛的攻击把他们赶下河去。这种数次

运用均获全胜的战法，直接证明了波斯人已有了一支能与马其顿

人相抗衡的正规骑兵。骑兵只有在训练有素、指挥得当的情况下，

才能趁步兵力量最弱的时机，即由一种战术队形变换为另一种战

术队形的时机，突然地攻击步兵而使其措手不及。非正规骑兵是

做不到这一点的。当时，率领亚历山大军队前卫的托勒密，一直

等到马其顿重装骑手渡河从翼侧攻击波斯军队以后，才得以前进。

随后，展开了长时间的战斗；但因波斯骑兵排成一线，没有预备

队，而在波斯军队服役的亚洲籍希腊兵最后又背叛了他们，因而

波斯骑兵终于被击溃，阿尔贝雷会战（公元前３３１年）是马其顿

骑兵最出色的一次会战。当时，亚历山大亲自率领马其顿骑兵部

队作战，这些部队配置在战斗队形的极右翼，而特萨利亚骑兵为

左翼。波斯军队试图从翼侧迂回对方，但在决定性时刻亚历山大

从后方调来了生力军，也想迂回波斯军队。这时，波斯军队在左

翼和中央之间形成空隙，亚历山大立即迅速插入，切断了波斯军

队左翼同其余部分的联系，彻底击溃了左翼敌军，并追击到很远

的距离。但他又不得不去援救自己的受到威胁的左翼，于是就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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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迅速地集合了自己的骑兵，由敌军中央的后面穿过，从背后攻

击其右翼，结果赢得了会战的胜利，从此，亚历山大便被认为是

历代最优秀的骑兵指挥官之一。在结束会战时，他的骑兵一鼓作

气地追击逃敌，次日，先头骑兵已远离战场７５英里了。十分值得

注意的是，在那个世纪，人们对骑兵战术的基本原则的理解竟和

我们现在一样深刻。趁步兵成行军队形成正在变换队形时加以攻

击；攻击骑兵时主要攻其翼侧；利用敌人横队的每个缺口迅速插

入，随后向左右扩展，从翼侧和后方迂回突破口附近的敌军；迅

速而无情地追击溃敌以巩固胜利，——这些就是现今每个骑兵军

官所必须懂得的主要的和最重要的原则。亚历山大死后，我们就

再没有听到这支希腊和马其顿的出色的骑兵了。在希腊，步兵重

新占了优势，而在亚洲和埃及，骑兵很快就衰落了。

罗马人从来不善于骑马。在罗马军团中有少数骑兵，然而他们

宁愿徒步作战。他们的马是劣种的，兵士也不善于乘骑。但是，在

地中海南岸却建立了一支骑兵，它不仅可以和亚历山大的骑兵媲

美，甚至还超过它。迦太基统帅哈米尔卡尔和汉尼拔除自己的努米

迪亚非正规骑兵外，还建立了一支头等的正规骑兵，这样就创立了

一个使他们几乎战无不胜的兵种。北非的柏伯尔人，至少是住在平

原地区的居民，至今仍是一个善骑的民族，而汉尼拔的兵士乘骑

的、以空前未有的速度和冲力冲入罗马步兵阵列的柏伯尔人的骏

马，现在仍用来补充法国最优秀的骑兵团——ｃｈａｓｓｅｕｒｓｄＡｆｒｉｑｕｅ

〔非洲猎兵〕团，并被他们视为最好的战马。迦太基的步兵，甚至经

过两位伟大的首领长期训练之后，仍然比罗马步兵差得多；如果没

有骑兵的协助，步兵在同罗马军团作战时便没有丝毫获胜的希望；

汉尼拔单靠这支骑兵就在意大利支持了１６年之久２８３，这支骑兵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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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辗转征战、历尽艰苦（但决不是被敌人战败）而遭到削弱后，汉尼

拔才被迫撤出意大利。汉尼拔所指挥的会战与弗里德里希大帝所

指挥的会战有一个共同点，即在大多数会战中骑兵都战胜了头等

的步兵；的确，骑兵从来没有树立过像在这两位伟大的统帅指挥下

所树立的那样的丰功伟绩。哈米尔卡尔和汉尼拔的正规骑兵是由

什么民族组成并根据哪些战术原则建立的，我们不确切知道。但

是，由于努米迪亚轻骑兵始终同重装的或正规的骑兵有明显的区

别，所以我们可以断定，后者不是由柏伯尔部落组成的。重骑兵中

很可能有许多外籍雇佣兵和一些迦太基人，但其主要成员极可能

是西班牙人，因为这支骑兵是在西班牙国土上编成的，而且甚至在

凯撒时代大多数罗马军队中都还有西班牙骑手。由于汉尼拔很熟

悉希腊文化，而且还在汉尼拔以前，希腊雇佣兵和冒险家们就在迦

太基军队中服务，所以未必能怀疑，希腊和马其顿重骑兵的组织是

迦太基重骑兵组织的基础。迦太基骑兵在意大利的第一次作战就

解答了它是否优越的问题。在提契诺河会战（公元前２１８年）中，罗

马执政官普卜利乌斯·齐比奥率领骑兵和轻步兵进行侦察时，与

汉尼拔指挥的、执行同样任务的迦太基骑兵遭遇。汉尼拔立即向罗

马军队攻击。罗马的轻步兵配置在第一线，骑兵构成第二线。迦太

基重骑兵攻击了罗马步兵，将它击溃，随后立即从正面攻击罗马骑

兵，努米迪亚非正规骑兵同时袭击罗马骑兵的翼侧和后方。会战是

短促的。罗马军队虽然英勇作战，但是毫无取胜希望。他们不善于

乘骑；他们自己的马成了他们打败仗的原因。逃跑的罗马轻步兵径

直向骑兵败退，企图寻求骑兵的保护，结果许多马匹受惊，摔下骑

手，搅乱了队形。另一些兵士对自己的骑术没有信心，为了慎重起

见，便下马企图像步兵那样作战。但迦太基的重骑兵已经冲进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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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的纵深，同时，到处出现的努米迪亚骑兵则在乱成一团的罗马军

队的周围奔驰，杀伤逃出的每个兵士。罗马军队伤亡惨重，普卜利

乌斯·齐比奥本人也负了伤。特雷比亚河会战时，汉尼拔用计将罗

马军队引诱过河，使他们背水作战。一当他达到这个目的，便以全

部兵力发起进攻，迫使罗马军队迎战。罗马军队和迦太基军队一

样，也是把步兵配置在中央；他们的两翼是骑兵，但汉尼拔用战象

与之对峙，而把骑兵用来迂回和包围敌人的两翼。会战一开始，罗

马骑兵就因遭到优势敌人的迂回而彻底失败，但罗马步兵打退了

中央的迦太基步兵，并向前推进。这时，得胜的迦太基骑兵从正面

和翼侧攻击了罗马步兵，迫使他们停止进攻，但没有能够击溃他

们。不过，汉尼拔了解罗马军团的坚定性，于是派出１０００名骑兵

和１０００名精锐步兵由他的兄弟马贡率领，迂回到罗马军队的后

方。这支生力军随即攻击罗马军队，并突破了第二线；但第一线

计有１万人，靠拢起来成密集队形冲出了敌阵，然后顺着河向下

游的普拉岑提亚前进，从那里顺利地渡过了河。坎讷会战（公元

前２１６年）时，罗马军队有８万步兵和６０００骑兵，迦太基军队有

４万步兵和１万骑兵。拉丁姆的骑兵为罗马军队右翼，以奥菲德河

为依托；意大利同盟者的骑兵配置在左翼，步兵居中。汉尼拔也

将步兵配置在中央，仍以克尔特和西班牙的部队分列两侧，在他

们之间稍后的地方配置有当时已按照罗马式样装备和编成的非洲

步兵。至于骑兵，汉尼拔则将努米迪亚骑兵配置在右翼，这里地

形开阔，因而使动作比较机灵和迅速的努米迪亚骑兵能够避开当

面的意大利重装骑兵的攻击；全部重骑兵则由哈斯德鲁拔率领，配

置在左翼河岸上。努米迪亚骑兵虽然使罗马军队左翼的意大利骑

兵吃够了苦头，但由于它本身是一支非正规骑兵，因而不能用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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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的攻击摧毁敌军的密集队形。在中央，罗马步兵迅速击败了克

尔特和西班牙部队，以后便排成楔形纵队用来攻击非洲步兵，但

后者却将它的两翼收回，成横队攻击动转不灵的罗马军队，粉碎

了它的进攻，以后会战便长久相持不下。这时，哈斯德鲁拔的重

骑兵已做好击败罗马军队的准备。他们向罗马军队的右翼猛冲，经

激战后，将其冲散，然后，他们像亚历山大在阿尔贝雷会战时那

样，由罗马军队中央的后面穿过，从背后攻击了意大利骑兵，把

他们击溃，并且把他们当作轻而易得的战利品留给努米迪亚骑兵，

自己则列队向罗马步兵的两翼和后方总攻。这就决定了会战的结

局。笨拙不灵的罗马军队受到围攻，支持不住而陷于混乱，结果

被击溃并被粉碎了。从来还没有过这样彻底的全军复没。罗马军

队损失了７万人；骑兵生还的仅有７０人。迦太基军队损失不到６

０００人，其中有三分之二是在罗马军团第一次攻击时首当其冲的

克尔特步兵。而赢得整个会战胜利的哈斯德鲁拔的６０００名正规

骑兵，死伤不到２００人。

在较晚的时期，罗马骑兵比在布匿战争２８４时期好不了多少。他

们分成小队编入各个军团，从未形成一个独立的兵种。除这种属于

军团的骑兵外，在凯撒时代还有西班牙人、克尔特人和日耳曼人组

成的雇佣骑兵；他们都是不同程度的非正规骑兵。罗马骑兵从来没

有什么建树；这个兵种在罗马如此被轻视，战斗力如此薄弱，以致

安息的霍拉桑非正规骑兵都成了罗马军队的莫大威胁。然而在帝

国东部，人们仍然保持了对马匹和乘骑的传统喜爱，而且拜占庭在

被土耳其人征服以前一直是欧洲的一个大的马匹市场和骑术学

校。所以我们看到，当查士丁尼在位时，在拜占庭帝国短暂的复兴

时期，它的骑兵曾达到较高的水平；据史料证明，在卡普亚会战（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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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５５４年）中，宦官纳尔塞斯主要靠这一兵种打败了意大利的条顿

族征服者。２８５

条顿族征服者在西欧各国建立贵族政体，开创了骑兵史上的

新纪元。各地贵族都组成骑兵，他们担任铁甲骑士（ｇｅｎｓｄａｒｍｅｓ）

的勤务，成为一种装备最重的骑兵，不仅骑士，而且连马匹都披戴

金属的护甲。出现这种骑兵的第一次会战是普瓦提埃会战，公元

７３２年，查理·马尔泰尔在这里击退了阿拉伯人的屡次入侵。法兰

克的骑士曾在阿奎丹大公埃德的率领下突破了摩尔人的阵列，并

夺取了他们的营地。但这种部队不适于追击，因此，阿拉伯人便在

不怕疲劳的非正规骑兵的掩护下，无阻碍地退入西班牙。这次会战

便成了以后一连串战争的开端，从此雄壮有力但笨拙不灵的西方

正规骑兵便常常同东方的灵活的非正规骑兵作战，互有胜负。德国

骑士在几乎整个十世纪中与野蛮的匈牙利骑兵不断较量过，并以

其密集队形于公元９３３年在梅泽堡和公元９５５年在雷赫河彻底击

败了后者。２８６西班牙骑士与侵入他们国土的摩尔人作战达数百年，

最后战胜了他们。但在十字军远征期间，当西方的“重装”骑士将战

场移到东方敌人的国土上时，便开始打败仗，在大多数场合都遭到

复灭；无论他们自己或他们的马匹都经受不了东方的气候、长途行

军和合适粮秣的不足。十字军远征以后，又发生了东方善骑的民族

对欧洲的入侵，即蒙古人的入侵。蒙古人侵占了俄国和波兰各地，

于１２４１年在西里西亚的瓦尔施塔特同波兰德国的联军会战。２８７经

过长时间的战斗，亚洲人击溃了疲惫的欧洲铁甲骑士。但是，征服

者为胜利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以致实力大受亏损。蒙古人没有继续

前进，不久，他们便由于内讧而不再是一种威慑力量，而且被击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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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骑兵在整个中世纪一直是各国军队中的主要兵种；在东方各

国，经常起主要作用的是非正规的轻骑兵；在西欧各国，决定这一

时期内每次会战胜负的兵种则是由骑士组成的正规重骑兵。骑兵

的这种优势主要不是由于它本身的长处，——因为东方的非正规

骑兵不会正规作战，而西方的正规骑兵行动又极不灵活，——而是

由于步兵的素质低劣。当时亚洲人同欧洲人一样轻视步兵；步兵的

成员都是些没钱买马的人，主要是奴隶或农奴；步兵没有适当的组

织，没有护身甲胄，仅有的武器是矛和剑；它依靠纵深较大的队形

有时也能抵御住东方骑兵猛烈但是混乱的冲锋；但它不可避免地

要遭受那些不怕攻击的西方重装骑手的践踏。只有英国步兵例外，

它得力于一种厉害的武器——大弓。这一时期欧洲骑兵在军队中

所占的比重无疑不像几世纪后那样大，甚至也不像现在这样大。骑

士的数量不是很多的，我们发现，在多次大会战中，参战的骑士不

到８００—１０００名。但是，他们只要将敌人的重装骑手逐出战场，通

常足以对付任何数量的步兵。这些重装骑手通常排成一列，成横队

作战；后一列为侍从兵，他们的装备一般较轻，而且不齐全。这种横

队一同敌人接触，便立即散开单骑作战，所以会战是以单纯的白刃

格斗结束的。后来，由于使用了火器，才开始建立纵深的队形，通常

为方形；但这时骑士阶层已快没落了。

在十五世纪，战场上出现了炮兵，而一部分步兵——当时的射

击手——则装备了火枪；与此同时，步兵的性质也发生了根本的变

化。这个兵种开始由以当兵为职业的雇佣兵编成。德国雇佣兵和

瑞士兵就是这种职业兵；他们很快规定了较正规的队形和战术动

作。古代的多立斯和马其顿方阵在一定意义上又复兴了；头盔和胸

甲使步兵在某种程度上能够抵御骑兵的矛和剑；在诺瓦拉会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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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１３年）
２８８
中，瑞士步兵把法国骑士完全逐出战场，从此，这种勇

敢但是笨拙的骑兵就不再使用了。因此，在尼德兰反对西班牙的起

义以后，出现了一种新式骑兵——德语为Ｒｅｉｔｅｒｓ〔雇佣骑兵〕（法

语为ｒｅｉｔｒｅｓ），这种骑兵同步兵一样，是用自愿报名的办法召募来

的，装备有头盔、胸甲、双刃刀和手枪。他们的装备和现代胸甲骑兵

的一样重，但比骑士的轻得多。他们很快就表明比全身披戴铠甲的

骑兵优越，从此后者逐渐绝迹，矛也随着绝迹了；双刃刀和短铳火

器成了骑兵通用的武器。约在同一时期（十六世纪末），起先在法

国，随后在欧洲其他各国，建立了一种步骑两用兵——龙骑兵。龙

骑兵配备火枪，它根据情况有时作为步兵、有时作为骑兵作战。类

似这样的兵还在亚历山大大帝时代就曾建立过，称为第马赫〔ｄｉ

ｍａｃｈａｅ〕，但这种做法长期没有被仿效。十六世纪的龙骑兵存在了

较长时期，但到十八世纪中叶，他们到处都只保留了名称，而失去

了原有的两用性质，一般仅作为骑兵使用了。龙骑兵最重要的特

征，在于它是最早出现的一种完全不披戴护身器具的正规骑兵。俄

皇尼古拉曾试图再次大规模地建立作为真正的两用兵的龙骑兵，

但不久就看出，到临阵之际总是不得不把它作为骑兵使用，因此亚

历山大二世很快又把龙骑兵改编为像骠骑兵和胸甲骑兵那样很少

担任步兵勤务的一般骑兵了。荷兰的伟大统帅奥伦治亲王摩里茨

首先在其雇佣骑兵中建立了在某种程度上与现代战术编制相似的

编制。他训练他们以独立的部队成几列横队进行冲锋和运动，训练

他们以独立的连和排有条不紊地完成各种转法和摆脱敌人的动

作，排成纵队和横队，变换正面。这样一来，骑兵战斗的结局就已经

不取决于全部骑兵的一次冲锋，而取决于相互支援的各独立骑兵

连和各列横队的连续冲锋了。奥伦治亲王摩里茨的骑兵通常排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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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深为５列的队形。其他各国军队的骑兵则成长纵队作战，而在采

用横队的地方，其纵深仍为５—８列。

在十七世纪，由于耗资过多的重装骑手完全废除，骑兵的人数

有了极大的增长。这一兵种在任何时期任何军队中从来还没有占

过这样大的比重。在三十年战争时期，各国军队中一般都有五分之

二以至几乎二分之一的人员是骑兵；在个别场合，骑兵比步兵多一

倍。这个时期最卓越的骑兵统帅是古斯达夫 阿道夫。他的骑兵由

胸甲骑兵和龙骑兵组成，而龙骑兵差不多总是作为骑兵作战。他的

胸甲骑兵比皇帝的胸甲骑兵装备轻得多，而且不久就证明具有无

可争辩的优越性。瑞典骑兵排成３列，它一般同大多数国家的军队

中以手枪为主要武器的胸甲骑兵相反，惯于持双刃刀向敌人冲锋，

而不把时间浪费在射击上。在中世纪，骑兵通常配置在中央，而在

这个时期，骑兵又像古代那样，配置在军队的两翼，排成两线。在英

国内战中出现了两名优秀的骑兵指挥官，一个是保皇派阵营中的

鲁珀特亲王，他以每一骑兵指挥官所特有的“骁勇”著称，但他几乎

总是冲锋陷阵，忘掉了对骑兵的指挥，他本人如此全神贯注于眼前

发生的事，以致在他身上“勇敢的龙骑兵”的表现常多于指挥才能

的发挥。还有一个是属于另一个阵营的克伦威尔。他在必要时表

现出同样的骁勇，同时在指挥方面却高明得多；他把军队紧紧掌握

在自己手里，经常留有预备队以防意外和用于决定性的机动，同时

他善于随机应变，因此一般总是战胜用兵轻率的对手。他只靠骑兵

就赢得了马尔斯顿穆尔和诺伊兹比会战２８９的胜利。

除瑞典军队和英国军队外，在大多数军队中，使用火器仍是骑

兵在战斗中的基本行动方法。在法国、普鲁士和奥地利，骑兵被训

练使用马枪，正像步兵使用火枪一样；射击是整行、整列、整排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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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上进行，射击时停止前进；接敌冲锋时，横队快步前进；距敌人不

远时停止前进，进行齐射，抽出双刃刀，然后冲锋。步兵宽横队的有

效射击，动摇了人们对已无盔甲护体的骑兵冲锋的一切信心，因而

骑术被忽视，快步行进不会了，甚至在缓步行进时人马失事的情形

也屡见不鲜。训练大都徒步进行，因而骑兵军官对如何指挥骑兵作

战毫无所知。固然，法国骑兵有时是挥着双刃刀冲锋的，而忠于本

民族传统的瑞典国王查理十二则一贯以骑兵全速冲锋，不进行射

击，冲散敌人的骑兵和步兵，有时甚至攻占轻型野战工事，但是，只

有弗里德里希大帝及其伟大的骑兵指挥官泽德利茨才承担了根本

改革骑兵的使命，并使骑兵得到了最高的荣誉。弗里德里希从他父

亲①那里继承下来的普鲁士骑兵是由骑着笨拙的马匹、只受过射

击训练的重装骑手组成的，它在莫耳维茨会战（１７４１年）中转眼间

就被粉碎了。但是第一次西里西亚战争２９０一结束，弗里德里希便立

即彻底改组了骑兵。射击和徒步训练退居次要地位；骑术受到了特

别的重视。

  “各种动作均应以最快的速度完成，各种转法应以轻跑步进行。骑兵军官

应首先把自己的兵士培养成优秀的骑手；胸甲骑兵应像骠骑兵那样精于骑

术，还应熟练地使用双刃刀。”

  骑兵应每日练习骑术。乘马通过起伏地、超越障碍和劈刺是主

要的训练项目。冲锋时在敌军的第一线和第二线未被彻底突破前

不得射击。

  “每一骑兵连冲锋前进时，应持双刃刀砍杀敌人，任何指挥官都不得允许

部下射击，否则应受降级处分；旅长应对此负责。进攻时，首先应以快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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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最后转为快跑，但要保持密集队形；国王深信，如以此种方法冲锋，敌人必

将被粉碎。”“每一骑兵军官应永远记住，为粉碎敌人必须做到两点：（１）以最

大的速度和力量向敌人冲锋；（２）从翼侧迂回敌人。”２９１

  从弗里德里希制定的守则中摘录的这两段话，充分反映了他

对骑兵战术所进行的全面改革。弗里德里希有一位得力的助手泽

德利茨，他一直指挥弗里德里希的胸甲骑兵和龙骑兵。由于泽德利

茨的训练，在七年战争期间，普鲁士骑兵在神速地和有组织地冲

锋、迅速地变换队形、巧妙地向翼侧冲锋、冲锋后迅速集合和变更

部署等方面，是任何骑兵都不能相比的。成果很快就明显地表现了

出来。霍恩弗里德贝尔格会战时，拜罗伊特龙骑兵团（共１０个骑兵

连）彻底打败了奥地利步兵的左翼，击溃２１个营，缴获军旗６６面、

炮５门并俘掳４０００名敌军。在措尔恩多夫会战中，当普鲁士步兵

被迫退却时，泽德利茨率领３６个骑兵连将得胜的俄国骑兵逐出战

场，然后猛攻俄国步兵，俄国步兵彻底遭到失败，损失惨重。罗斯巴

赫、施特里高、凯塞多尔夫、莱滕以及其他十次会战的胜利，弗里德

里希都是靠他的出色的骑兵取得的。２９２

法国革命战争爆发时，奥地利人采用了普鲁士军队的一套制

度，但是法国人并没有这样做。实际上，法国骑兵由于革命而濒于

瓦解，而新编部队在战争初期几乎不能使用。法国新征集的步兵在

１７９２年和１７９３年与训练有素的英、普、奥骑兵作战时，几乎屡战

屡败。法国骑兵由于完全无力同这些对手较量，因而总是作为预备

队使用，以后数年的征战才使它得到改进。从１７９６年起，每个步兵

师都有骑兵支援；然而，维尔茨堡会战时，法国全部骑兵仍被５９个

奥地利骑兵连击溃（１７９６年）２９３。拿破仑执掌法国政权时，曾全力

提高法国骑兵的质量。当时，他不得不训练质量低劣到了极点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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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和马匹。法国人在欧洲无疑是最不善骑的民族，他们的马用于驾

车还不错，但不适于乘骑。拿破仑本人只是一个不太高明的骑手，

他对别人的骑术也采取漠视的态度。然而他进行了重大的改革，从

建立布伦兵营以后，他的骑兵（骑的大都是德国和意大利的马匹）

已成了一个不容轻视的对手。在１８０５年和１８０６—１８０７年的战局

中，他的骑兵夺取了奥地利和普鲁士军队的几乎全部马匹，此外，

拿破仑的军队得到了莱茵联邦和华沙大公国２９４的精锐骑兵的加

强。这样就建成了拿破仑于１８０９年、１８１２年和１８１３年下半年用

以作战的那支庞大的骑兵；这支骑兵虽然通常称为法国骑兵，但是

很大一部分是德国人和波兰人。革命前不久在法军中已完全废除

了的胸甲，又部分地被拿破仑在重骑兵中恢复起来。此外，骑兵的

编制和装备几乎没有改变，不过，拿破仑在得到波兰辅助部队的同

时，还得到了几团装备着长矛的轻骑兵，这些轻骑兵的服装和装具

的式样不久就为其他军队仿效。拿破仑彻底改进了骑兵的战术使

用原则。他根据师和军由三个兵种编成的原则，给每个师或军编入

一定数量的轻骑兵，但骑兵的基本兵力，特别是全部重骑兵，则集

中留作预备队，用以在有利时机进行强有力的决定性的突击，或在

必要时掩护军队撤退。这些骑兵突然出现在战场的某一点，常常起

到决定性作用；然而他们还是一直没有取得像弗里德里希大帝的

骑兵所取得的那样光辉的战绩。其原因部分是步兵战术改变了：步

兵多半选择起伏地作战，而且总是列成方队对抗骑兵，这就使骑兵

难以取得像普鲁士骑兵对敌人正面宽而纵深小的步兵横队所取得

的那样巨大的胜利。同时，没有疑问，拿破仑的骑兵是不能和弗里

德里希大帝的骑兵媲美的，拿破仑的骑兵战术也远不是在各方面

都比弗里德里希的战术先进。法军由于骑术不精，只得以较慢的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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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快步或正规的轻跑步冲锋；只在少数情况下才快跑冲锋。法

军的骁勇和密集队形的采用，虽然常常弥补了不够迅速的缺点，但

他们的冲锋在现今看来也不能算是高明的。在很多场合，法国骑兵

保留了旧的战术——手持马枪、勒马不动地迎击敌军骑兵，因此在

所有这些情况下他们都遭到了失败。运用这种战术的最后一个例

子是丹宁科夫会战（１８１３年４月５日）２９５。当时约１２００名法国骑

兵就是这样等待４００名普鲁士骑兵的攻击，前者虽然占有数量上

的优势，但是仍遭到了彻底的失败。至于拿破仑的战术，则使用大

量骑兵是他坚定不移的原则，结果，不仅师属骑兵被削弱得不堪使

用，而且在大量使用骑兵时，他又往往忽视兵力应逐次投入战斗的

原则，而这却是现代战术的基本原则之一，并且它对骑兵比对步兵

更适用。拿破仑把骑兵排成纵队进行冲锋，甚至还把整个骑兵军编

成一个庞大的纵队；从这种队形中哪怕是调出一个连或一个团来

单独作战，都是绝对不可能的，更谈不到什么展开了。拿破仑的几

个骑兵将军也不称职，连其中最优秀的缪拉特，同泽德利茨比较起

来也显得十分可怜。在１８１３年、１８１４年和１８１５年的战争期间，拿

破仑的敌人的骑兵战术有了重大的改进。虽然他们在很大程度上

仿效拿破仑的做法——将大量骑兵留作预备队，因而大部分骑兵

常常不参加任何军事行动，但在许多场合他们还是试图恢复弗里

德里希的战术。在普鲁士军队中恢复了原来的精神。布吕歇尔首

先较大胆地使用了自己的骑兵，并且一般都获得了成功。在海瑙伏

击战（１８１３年）中，普鲁士２０个骑兵连击溃了法军８个步兵营，并

缴获了１８门炮。这次伏击战是现代骑兵史上的转折点，它比吕特

岑会战时同盟国军的战术高明得多。在吕特岑会战中，同盟国军把

１８０００名骑兵留作预备队一直到会战失败时止，虽然当时难以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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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较适合骑兵作战的地形。

英国向来没有采取编组大量骑兵部队的做法，因而常常取胜，

虽然纳皮尔本人承认当时英国骑兵不如法国骑兵那样好２９６。在滑

铁卢会战（顺便插一句，法国的胸甲骑兵这一次是快跑冲锋的）中，

英国骑兵的指挥很出色，它除了有几次因民族习性发作而失去了

控制以外，总的说来行动是成功的。１８１５年的和约以后，拿破仑的

战术又被弗里德里希的战术取代，虽然仍旧被规定在大多数国家

的军队的操典中。骑术得到了较多的注意，虽然仍旧没有受到应有

的重视。手持马枪迎击敌人的作战思想已被摈弃；到处恢复了弗里

德里希的原则，根据这一原则，任何一个骑兵指挥官如不主动攻击

敌人，而让敌人攻击自己，便应受到降级处分。跑步又成为冲锋的

步度；纵队冲锋让位于以一列列横队的逐次冲锋，并采用能保障翼

侧攻击的队形，以及冲锋时能以独立的小部队机动的队形。然而要

做的事还很多。对骑术、特别是对野战条件下的骑术予以更多的注

意，使马鞍的构造更接近于猎人用的样式，并相应地改变骑马的姿

势，而最主要的是减轻马匹的负荷，——这些就是各国军队无一例

外地需要做的改进。

现在我们放下骑兵史，来谈谈骑兵的现代编制和战术。每个国

家骑兵兵员的补充方法总的说来同该国其他兵种的补充方法一

样。不过，某些国家是规定一定地区的人来充当骑兵的，例如：在俄

国是小俄罗斯人（在小俄罗斯出生的人），在普鲁士是波兰人。在奥

地利，重骑兵在德意志各省和波希米亚补充，骠骑兵仅限于在匈牙

利补充，枪骑兵主要在波兰各地方补充。马匹的补充方法值得专门

提一下。在英国，战争时期全部骑兵所需的马不到１万匹。政府采

购并不困难，但为了保证军队优先使用约在五龄以下、未曾参加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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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役的马匹，政府采购三龄的牡马，其中大部分为约克郡种马，在

马匹适于服役以前，由政府出资在马场饲养。英国盛产好马，并以

每匹２０—２５英镑的价格征购牡马，这就保证不列颠骑兵配备了无

疑是世界上最好的马匹。俄国同样盛产马匹，不过质量低于英国。

军马采购官在帝国的南部和西部各省大都向犹太商人成批采购；

然后把不适用的马转卖，剩下的马按毛色分发给各团（在俄国军队

中，一个团要选用毛色相同的马）。团长被当做本团全部马匹的所

有者，他应当用拨给他的大批经费妥善饲养本团的马匹。马的服役

期限规定为８年。起初马匹由沃伦和乌克兰的各个大养马场供给，

但这些马野性未改，调教非常困难，因此只得放弃了这种做法。在

奥地利，一部分以匹是买来的，但近来大部分马匹是由国家养马场

供应的，养马场每年可提供五龄的军马５０００匹以上。像奥地利这

样盛产马匹的国家，在极需马匹的时候，可以依靠国内市场。在６０

年前，普鲁士所需的马匹几乎全部从国外购买，然而目前国内出产

的马匹已能供应全部骑兵，包括常备军和后备军的骑兵。常备军骑

兵的马匹在三龄时就由采购官买来，送到马场豢养到服役年岁；每

年需要３５００匹。在动员后备军骑兵时，国内的所有马匹像有服兵

役义务的人一样，都必须应征；但每征一匹马，都偿付相当于４０到

７０美元的代金。在普鲁士适于服役的马比所需的多两倍。法国的

产马量比所有其他欧洲国家都少。法国的马用来驾车往往不错，甚

至很出色，但一般不适于乘骑。国家养马场（ｈａｒａｓ）虽早已建立，但

没有取得其他国家那样的成就。在１８３８年，这些养马场以及同它

有关的军马供应处甚至不能为军队提供１０００匹由政府采购来的

或饲养大的马。拉罗什 艾蒙将军认为，全法国甚至找不到２万匹

四龄到七龄的适于骑兵勤务的马。２９７虽然军马供应处和养马场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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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已有很大改进，但仍然不能充分满足军队的需要。阿尔及利亚提

供一种出色的军马，法军的精锐骑兵团——ｃｈａｓｓｅｕｒｓｄＡｆｒｉｑｕｅ

〔非洲猎兵〕团——全都配备这种马，但其余的团几乎一匹也得不

到。因此，在动员时，法国人只好从国外——有时从英国，但大都从

北德意志——购买马匹。从北德意志购买的马，虽然每匹要花费约

１００美元，但是还都不是最好的马。许多被德国骑兵团淘汰的马都

出现在法军的队伍里，所以，除了ｃｈａｓｓｅｕｒｓｄＡｆｒｉｑｕｅ外，法国骑

兵一般都配备着欧洲最坏的马。

骑兵分为两大类：重骑兵和轻骑兵。它们的实际区别在于马匹

不同。体壮力大的马和矮小灵活的快马不可能协调一致地行动。前

者在冲锋时动作较慢，但冲击力较大；轻巧的马跑得较快，冲得猛，

尤其适于单骑作战和成散开队形作战，而笨重的或高大的马在这

方面就既不够灵活，也不够机敏。正因为如此，骑兵的这种分类的

确是必要的，但是，由于学时髦、凭想像以及模仿一定的民族服装，

骑兵又有了各种各样的区别。这些区别就没有详细叙述的必要了。

大多数国家的重骑兵，至少其中的一部分，是披戴胸甲的，不过这

种胸甲远不是枪弹穿不透的；在撒丁，第一列重骑兵装备着长矛。

轻骑兵一部分装备马刀和马枪，一部分装备长矛。马枪有滑膛的和

线膛的。在大多数情况下，骑兵还佩带手枪；唯独合众国骑兵配备

着转轮枪。马刀有直的，有不同程度弯曲的；前一种宜于刺，后一种

宜于劈。矛是否比马刀优越，还是一个争论的问题。马刀无疑更适

于白刃格斗；矛太长、太重，用来冲锋未必适宜，但在追击溃逃的骑

兵时，它成了极有效的武器。几乎所有善骑的民族都指靠马刀；甚

至哥萨克同善于使用马刀的切尔克斯人作战时，也不用长矛。手枪

除了用来发信号外，别无用处；马枪即使是线膛的，效用也不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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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是后装的，那永远不会带来很大的实际好处；转轮枪在好射

手的手里，是厉害的近战武器；然而锋利适用的精制马刀仍然是骑

兵武器之王。

骑兵的马除负载鞍具和武装的骑手外，还要驮载备用服装、野

营用具和饲马用具，战时还要驮载粮秣。在各国军队和各类骑兵

中，马匹在行军时的总载重量在２５０—３００磅之间；这个重量比民

用马匹的载重量大得多。马匹这种过重的负荷是一切骑兵的最大

弱点。在这方面到处需要进行巨大的改革，骑手和行军装具的重量

都可能而且应当减轻，但只要目前的这套规定存在，在判断骑兵的

战斗力和耐力时，总是必须注意马匹的负重量。由身体强健、但体

重尽量轻的骑手和健壮的马匹组成的重骑兵，主要应作为以密集

队形进行集中攻击的力量。为此，就需要有体力、耐力和一定重量

的负荷，虽然也不能太重而使骑兵行动不便。骑兵的行动应当迅

速，但必须以保持最严整的队形为限度。列阵冲锋时，骑兵应勇往

直前，扫荡前进途中的一切障碍。重骑兵的骑手虽然单个可能不会

都像轻骑兵那样善骑，但应当有把握地控制自己的坐骑，并学会紧

密集拢，严格地照直前进。因此，他们的马对骑者小腿动作的反应

不能过敏，也不能举蹄过急，但要善于快步行进，并学会在长时间

轻跑步时严格保持队形。轻骑兵则相反，它的骑手较灵活，马匹也

较快，因此行动迅速，并能到处奔驰。它重量轻的缺点，应以迅速和

积极行动来弥补。它极勇猛地冲锋；但当时机有利时，可故作逃跑

姿态，以便随后突然变换正面，攻击敌军的翼侧。轻骑兵速度极快，

又便于单骑作战，因而特别适于追击。轻骑兵指挥官必须具有比重

骑兵指挥官更敏锐的观察力和清醒的头脑。轻骑兵的每个骑手都

应当精于骑术，熟练地掌握自己的坐骑，善于从停止间转为快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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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急驰中停住，迅速转弯和灵活地超越障碍。轻骑兵的马匹要勇猛

迅速，对缰绳和骑者小腿动作的反应敏捷，转弯灵巧，受过专门的

轻跑调教，而且步伐矫健。轻骑兵除用于向翼侧和后方勇猛攻击、

伏击和追击外，还应担任整个军队的大部分警戒和巡逻勤务；因

此，擅长单骑战斗（纯熟的骑术是单骑战斗的基础）是对轻骑兵的

主要要求之一。骑兵成横队行进时，队形不应密集，这样就能够随

时变换正面和进行其他的机动。

英国在名义上有１３个轻骑兵团和１３个重骑兵团（龙骑兵，骠

骑兵，枪骑兵；胸甲骑兵只组成两团禁卫军），但在实际上，从编成

和训练来看，英国的全部骑兵都是重骑兵；骑兵的身材和马匹的大

小差别都很少。真正的轻骑兵勤务英国一向是利用外籍部队担任

的：在欧洲利用德国人，在印度利用土著非正规部队。法国有三类

骑兵：轻骑兵（骠骑兵和猎骑兵）共１７４个连；基干骑兵（枪骑兵和

龙骑兵）１２０个连；预备队骑兵（胸甲骑兵和马枪兵）７８个连。奥地

利有重骑兵（龙骑兵和胸甲骑兵）９６个连和轻骑兵（骠骑兵和枪骑

兵）１９２个连。普鲁士的常备军内有重骑兵（胸甲骑兵和枪骑兵）８０

个连，轻骑兵（龙骑兵和骠骑兵）７２个连；战时可能增加第一类后

备军的枪骑兵１３６个连；第二类后备军的骑兵未必在任何时候都

编成独立的单位。俄国骑兵由重骑兵（胸甲骑兵和龙骑兵）１６０个

连和轻骑兵（骠骑兵和枪骑兵）３０４个连组成。作为步骑两用兵的

龙骑兵部队现在不再编组了，龙骑兵已编入重骑兵。然而俄国真正

的轻骑兵是哥萨克，其数量足够在俄国各个部队中担任各种警戒、

侦察和非正规骑兵的勤务。合众国军队中编有２个龙骑兵团，１个

猎骑兵团和２个名义上叫做骑兵的团；一般把所有这些团都叫做

骑兵团。实际上，合众国骑兵只是一种骑马的步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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骑兵的战术单位是连，其人数以连长在变换队形时能用口令

和动作直接指挥全连为限。一个连的人数在１００名（英国）到２００

名（法国）之间；在其他国家的军队中，人数也不超过这一范围。４

个、６个、８个或１０个骑兵连组成一个团。人数最少的是英国骑兵

团（４００到４８０人），人数最多的是奥地利轻骑兵团（１６００人）。全团

的人数过多，则行动不便；人数过少，则兵力在战争期间会很快耗

尽。例如，英国１个轻骑兵旅在战局开始后还不到两个月就进行的

巴拉克拉瓦会战时只有５个两连制的骑兵团，勉强达７００人，即相

当于俄国１个骠骑兵团战时编制人数的一半。特殊编制的有英国

的连即半连，奥地利的营即双连，这些都只是为了使团长能够在骑

兵团人数众多的情况下进行指挥而设立的中间组织。

弗里德里希大帝以前，所有的骑兵都排成纵深不少于三列的

队形。弗里德里希于１７４３年首次把自己的骠骑兵排成两列，而在

罗斯巴赫会战时，他的重骑兵也排成同样的队形。七年战争以后，

这种队形为所有其他各国的军队采用，而且现在还是唯一被采用

的队形。为了便于变换队形，连分为４个排；由横队变纵队（各排向

纵深疏开）以及反过来由纵队变横队，是一切骑兵机动中主要的和

基本的动作。其他大多数动作仅用于行军（三路侧敌行军等）或用

于特殊场合（成排或连横队的密集纵队）。骑兵在战斗中的行动主

要是白刃格斗，射击仅占次要位置，冷兵器（马刀或长矛）是骑兵的

主要武器；骑兵的全部力量集中表现在冲锋上。所以冲锋是衡量骑

兵是否善于进行各种机动、变换队形和占领阵势的准绳。一切给冲

锋造成困难的做法都是错误的。冲锋的威力取决于战士和马匹在

冲锋将要结束的时机，即同敌人实际接触的时机，是否共同发挥出

最大限度的力量。为了达到这一点，必须以逐渐加快的速度接近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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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只有当马匹距敌人近时才全速冲进。但是，实现这种冲锋是骑

兵必须解决的任务中差不多最难的一项。以逐渐加快的速度前进

时，要保持严整的队形和协调一致是十分困难的，在极不平坦的地

形上行动时尤其如此。这里就可以看出，严格照直前进是多么困

难，又多么重要，因为假如不是每个骑兵都照直前进，在横列中就

要出现挤撞现象，这种现象很快就会由中央波及到两翼，又由两翼

波及到中央；战马因而紧张不安，马匹的速度和冲力便开始参差不

齐，整个队形很快就会乱得不成样子，无法保持整齐的横列，而完

全失去唯一能够保障胜利的那种紧密协调。其次，显然，当逼近敌

人时，马匹不愿冲入停立不动或正在移动的敌群，这时骑手就应制

止这种现象，否则冲锋必将失利。因此，骑手不仅要有冲入敌阵的

坚强决心，而且要能熟练地控制自己的战马。各国军队的操典对冲

锋时的骑兵的行动方法各有不同的规定，但有一点是一致的，即横

队尽可能以慢步开始前进，然后转为快步，距敌人３００—１５０码时

转为轻跑步，并逐渐加快前进速度，转为快跑，距敌人２０—３０码时

则全速前进。不过，所有这些规定允许有很多例外，实际上，在各种

情况下都必须注意地形的特点、天气、马匹的状况等等。骑兵对骑

兵冲锋时，如双方直接相撞（这种情况在骑兵战斗中极为罕见），则

在相撞的一瞬间，马刀的作用就不大了。这时依靠惯力，一方就可

冲倒和驱散对方。精神因素，勇敢，在这里立即化为物质力量；最勇

敢的骑兵连就将极其沉着、坚决、勇猛、ｅｎｓｅｍｂｌｅ〔协调一致〕和齐

心合力地前进。因此，任何骑兵如不“勇猛”［《ｄａｓｈ》］，就不可能有

所建树。但只要一方的队伍被冲散，马刀和个人骑术便开始发挥作

用。这时，得胜的骑兵至少有一部分要离开战术队形，以便用马刀

杀敌取胜。由此可见，成功的冲锋能立即决定战斗的胜负；但是，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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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冲锋不继之以追击和单骑白刃格斗，那末战果就不会很大。善于

保持战术协调和队形严整的一方，必将大大优越于不能做到这一

切的另一方，正因为如此，非正规骑兵无论怎样善战，数量怎样众

多，也不能击溃正规骑兵。没有疑问，就个人的骑术和刀法来说，从

来还没有一支正规骑兵能比得上素来善骑的东方各民族的非正规

骑兵，但是，就连欧洲最坏的正规骑兵在平地战斗中也总是战胜这

种非正规骑兵。从匈奴人在夏龙战败（４５１年）以后一直到１８５７年

印度西帕依起义２９８这个期间，就没有一个例子能说明出色的、但

非正规的东方骑兵曾以冲锋打垮过哪怕只是一个团的正规骑兵。

非正规骑兵队形散乱，冲锋时互不协调和没有严整的陈列，因此丝

毫也不能动摇密集的、勇猛行进的队形。只有当正规骑兵的战术队

形陷入混乱和开始单骑战斗时，非正规骑兵的优越性才能显示出

来；但是非正规骑兵直接向敌人乱冲并不能造成这种结果。只有当

正规骑兵为追击逃敌而放弃横队和展开单骑战斗时，非正规骑兵

突然向后转并利用有利时机，才能将前者击败。实际上，从安息人

与罗马人战争的时期起，非正规骑兵对正规骑兵作战的全部战术

几乎就是使用这种计谋。在这方面最好的例子是拿破仑的龙骑兵

在埃及的作战。无疑地，它是当时最坏的正规骑兵，但总是打败最

出色的非正规的骑手——马木留克兵。拿破仑谈到马木留克兵时

说，２个马木留克兵绝对能打赢３个法国兵，１００个法国兵与１００

个马木留克兵势均力敌；３００个法国兵大都能战胜３００个马木留

克兵，而１０００个法国兵则总能打败１５００个马木留克兵。２９９

能较好地保持自己的战斗队形的骑兵部队，不管在冲锋时占

有多么巨大的优势，但还是很明显，甚至这样的部队在成功的冲锋

后队形也要相对地受到破坏。冲锋不可能在一切地点都取得同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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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决定性胜利；许多兵士不可避免地要卷入单骑格斗或追击；只有

比较小的一部分主要是第二列还能大致保持队形。这是骑兵最危

险的时刻，只要有很小的一队生力军向它冲击，便能使它前功尽

弃。因此，冲锋后迅速集合是真正优良的骑兵的标志，而恰恰在这

方面，不仅新编部队，而且有时甚至英勇而有经验的老部队也有严

重的缺点。骑烈马的英国骑兵尤其容易失去控制；他们几乎到处为

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例如在滑铁卢和巴拉克拉瓦）。发出集合信

号以后，追击通常由特别指派的或预先规定的几个排或连进行；这

时，骑兵的基本兵力重整队形，准备应付任何意外。鉴于冲锋后甚

至胜利者都会处于紊乱状态，就迫切需要经常拥有预备队，以便首

先在战斗失利时可以使用；因此，骑兵战术的基本规则，总是只把

当时拥有的兵力的一部分投入战斗。这种普遍采用的使用预备队

的方法，说明大规模骑兵会战中情况变化多端，时而一方居优势，

时而另一方占上风，双方互有胜负，直到最后留下的预备队以完整

的战斗队形全力向溃乱而惊散的敌群猛冲，并决定战斗的结局时

为止。另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地形。没有一个兵种像骑兵这样受

地形的影响。泥泞松软的土壤会使袭步变为慢跑步；单个骑手毫不

犹豫便可超越的障碍，却能破坏队形和队列的协调一致；尚未劳累

的马匹轻易便可越过的障碍，却能把从清早就奔驰而未吃草料的

马匹绊倒。同时，意外的障碍又会阻滞骑兵的前进和迫使它变换正

面和队形，从而使整个横队处于敌人翼侧攻击之下。缪拉特在莱比

锡会战中所进行的总攻就是骑兵攻击不当的一个例子。他把

１４０００名骑兵排成一个长纵队，去攻击向瓦豪村冲锋而刚被击退

的俄军步兵。法军骑兵以快步接近敌人；在距同盟国军步兵约

６００—８００码处转为轻跑；马匹在松土上很快就疲惫了，到他们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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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方队的时候，进攻的锐气已经消失了。结果同盟国军只有少数伤

亡严重的步兵营被击溃。大队骑兵绕过其余的方队，穿过步兵的第

二线，但并没有给步兵以任何杀伤，最后到达了池塘和沼泽地一

线，他们就只得停止前进。这时马匹已筋疲力尽，队形也混乱了，各

团都混杂起来并失掉了指挥；在这种情况下，普鲁士两个团和哥萨

克近卫骑兵（总数不到２０００人）突然攻击法军骑兵的两翼，迫使法

军狼狈逃窜。当时缪拉特既没有预备队以应付意外情况，也没有适

当注意前进的步度和距离，结果遭到了失败。

冲锋可采用各种队形。战术家把冲锋分为：ｅｎｍｕｒａｉｌｌｅ〔密集

队形的〕冲锋，即冲锋的横队中各连之间根本没有间隙或仅有很小

的间隙；间隙队形的冲锋，即连与连之间相隔１０—２０码；ｅｎ ｃｈｅ

ｌｏｎ〔梯次队形的〕冲锋，即从一翼开始，各连相继冲锋，因此，各连

不是同时、而是先后接触敌人，假如将一个连列为疏开纵队，跟在

构成第一 ｃｈｅｌｏｎ〔梯队〕的连的外翼侧的后面前进，那就可使这

种冲锋大为加强；最后一种是纵队冲锋，它与前几种冲锋根本不

同，因为前几种冲锋只不过是横队冲锋的不同形式。在拿破仑以

前，横队是一切骑兵冲锋通用的和基本的形式。在整个十八世纪，

仅在一种场合，即在必须突破敌人的包围圈时，骑兵才排成纵队冲

锋。但是，拿破仑的骑兵都是勇敢而不善乘骑的兵士，所以他不得

不采用某种新战法来弥补骑兵战术上的缺陷。他开始使骑兵成长

纵队冲锋，这样就迫使前几列骑兵照直猛奔，同时又向选定的冲锋

地点投入比横队冲锋时多得多的骑兵。尽量以大纵队作战竟成了

拿破仑在１８０７年战局以后各次战局中的一种癖好。他首创了异常

庞大的纵队队形，由于在１８０９年侥幸成功，在以后的各次战局中

他就固执地坚持这种队形，尽管这曾使他在会战中不止一次地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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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失败。他把整师的步兵或骑兵编成纵队，使各营和各团展开，重

叠配置。骑兵于１８０９年在埃克缪尔初次作了这种尝试，当时１０个

胸甲骑兵团成纵队冲锋，其中第一线展开２个团，其后四线各展开

２个团，各线间的距离约６０码。步兵在瓦格拉姆也是这样做的，当

时以整师编成纵队，同时各营展开，先后跟进。这种战法用来对付

当时慢条斯理的奥地利军队还不致造成危险，但在以后的各次战

局中，以及同行动较积极的敌人作战时，便招来失败。我们已经看

到缪拉特在瓦豪采用这种队形总攻时所招致的悲惨后果；德尔隆

在滑铁卢发起的步兵总攻所遭到的致命的失败，也是由于采用这

种队形造成的３００。骑兵采用大纵队作战尤其错误，因为这样就把最

宝贵的兵力变成笨拙不灵的一群人马，一旦投入战斗，再也无法指

挥，因此，无论在正面取得怎样的胜利，当翼侧受到指挥灵活的小

股敌军攻击时，它总是束手无策。用编成一个这种纵队的兵力，可

以建立第二线和一两支预备队；用他们来冲锋，即使不能立即收到

突出的效果，但反复几次冲锋，无疑终会以较小的伤亡而获得较大

的战果。事实上，大多数军队都已摈弃了这种纵队冲锋的方法，或

者只把它当做一种奇特的理论，而在实际的做法上，则使大队骑兵

列成数线，各线之间留有一个冲锋距离，在长时间格斗时，每一线

均可支援和替换另一线。拿破仑还第一次把数个骑兵师编成一个

大单位，称为骑兵军。预备队骑兵的这种组织，作为在一支庞大的

军队中简化命令传达的一种手段是极端必要的；但在战场上，当这

些军作为统一的整体作战时，保留这一级组织则从未带来良好的

结果。事实上，这也是我们上面所说的大纵队队形所以是错误的主

要原因之一。在现代的欧洲军队中，骑兵军一般都保留了下来；在

普鲁士、奥地利和俄国的军队中甚至还规定了这种骑兵军在战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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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标准队形和作战的一般原则，这些原则的基础就是把兵力编

为第一线和第二线以及预备队；这些原则也包括配属给骑兵军的

骑炮兵应如何配置的规定。

我们在上面所谈到的骑兵的行动，仅限于骑兵对骑兵作战而

言。但在会战中使用这一兵种的主要目的之一，而在当前实际上是

主要的目的，是对步兵作战。我们知道，在十八世纪，步兵同骑兵作

战时几乎从来没有排成方队。步兵在迎击冲锋时，仍保持横队；如

冲锋指向翼侧，几个连就向后折回，排成ｅｎｐｏｔｅｎｃｅ〔拐子形〕来迎

击敌人的冲锋。弗里德里希大帝曾告诫他的步兵，绝不可排成方

队，除非孤立的步兵营突然受到骑兵的袭击；如在这一场合排成方

队，

  “方队应直接朝敌人的骑兵前进，击退他们，并不再理睬他们的冲锋，而

继续执行自己的任务”。

当时，步兵的纵深较小的横队全靠自己有效的火力迎击骑兵

的冲锋，并且也确实常常击退了骑兵的冲锋；但这种横队一被突

破，则必然被粉碎，霍恩弗里德贝尔格和措尔恩多夫会战的情况就

是这样。现在，在很多场合纵队代替了横队，步兵只要有可能，总是

以方队来迎击骑兵的冲锋，这已经成了惯例。诚然，在现代各次战

争中，有一系列的例子说明，精良的骑兵突然袭击列成横队的步兵

而被步兵的火力所击溃，但这种情况总是例外。现在问题在于骑兵

是否有充分把握粉碎步兵的方队。对这个问题的意见是不一致的；

但是，看来公认的论点是：在一般情况下，未被炮火打散的精良的

新锐步兵有很大可能抵挡住骑兵，而对于没有经验的、长时间处在

敌人炮火下经过一天激战伤亡较大因而筋疲力尽和丧失斗志的步

兵，则行动坚决的骑兵占上风。不过也有例外，如德国龙骑兵在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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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西亚 埃尔南迪斯会战（１８１２年）
３０１
冲锋时，３个骑兵连中就有１

个连击溃了法国新锐步兵的１个方队；然而通常骑兵指挥官并不

认为用自己的骑兵去攻击这种步兵是明智的。在滑铁卢会战中，奈

元帅以大批法军预备队骑兵向威灵顿军队的中央发动总攻，但未

能粉碎英军和德军的方队，因为被攻击的部队隐蔽在丘陵后面很

远的距离上，炮火轰击对他们的伤害极小，所以他们几乎完全是新

锐的。因此，这种冲锋只能在会战的最后阶段采用，这时步兵因积

极作战或是在密集的炮火下消极行动而筋疲力尽，在这种情况下，

骑兵冲锋便可取得决定性的效果，特别是当它得到步兵预备队的

支援时，就像博罗迪诺和利尼①两次会战时的情况那样。

这里，我们不能一一阐述骑兵在执行警戒、巡逻、护送等勤务

时所能担任的各项职责。但是，在这里简单叙述一下骑兵战术的一

般原则是适宜的。由于步兵日益成为会战的主力，骑兵的战法无疑

应当或多或少地服从于步兵的战法。因为现代战术是以三个兵种

的配合和相互支援为基础的，所以至少对部分骑兵说来就谈不上

独立行动。根据这种情况，各国军队的骑兵总是分为两类：师属骑

兵和预备队骑兵。第一类是编入各步兵师和军并与步兵隶属同一

指挥官的骑兵。它在战斗时的使命，是利用一切可能出现的有利时

机来取得胜利，或当步兵遭到优势兵力攻击时，协助步兵退出战

斗。它的行动自然有局限性，兵力也不足以独立作战。预备队骑兵

是军队骑兵的主力，它对于整个步兵来说同样起着从属性的作用，

就像师属骑兵与它所在的步兵师的关系一样。因此，预备队骑兵应

随时做好准备，以待有利时机进行毁灭性的突击，击退敌人步兵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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骑兵的总攻，或伺机进行决定性的骑兵冲锋。从上面的论述中可以

清楚地看出，预备队骑兵最适用于大会战的最后阶段，这时它能起

而且确实常常起过决定性的作用。泽德利茨率领骑兵取得的那样

巨大的胜利现在已经完全不能设想了，但是，骑兵的作用对现代多

数大会战的结局仍有很大影响。骑兵在追击时的作用特别大。步

兵在炮兵的支援下，只要保持队形，沉着坚定，就没有理由惧怕与

骑兵作战；但步兵无论由于什么原因而队形混乱时，就会成为向它

冲来的骑兵的猎物。遇到骑兵时不能逃跑，因为优秀的骑兵甚至在

难以通行的地形上也能前进；以骑兵猛追溃敌，在任何时候都是彻

底巩固战果的唯一的好办法。由此可见，无论步兵在会战中起多大

作用，骑兵仍然是、而且将永远是一个必要的兵种。现在，像过去一

样，任何军队如果没有一支能骑善战的骑兵，就不能指望作战胜

利。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５８年３月初—

６月２１日左右

载于“美国新百科全书”１８５９年版

第４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美国新百科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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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恩 格 斯

筑  城３０２

  人们有时把这个题目分为防御筑城和进攻筑城两部分，防御

筑城规定改造某一地形使之长期或短期适于防御的方法，进攻筑

城则包含围攻的各种规则。但我们在这里把这个题目分为三部分

来谈：永备筑城，即在平时使某地的防御能迫使敌人在进攻时对

它采取正规围攻的一种方法；围攻法；野战筑城，即在战争的特

殊情况下某地可能暂时具有重要意义，因而构筑非永久性工事予

以加强的一种方法。

一、永备筑城

工事的最古老的形式看来是防栅，直到十八世纪末，防栅仍

然是土耳其人的民族形式的工事（ｐａｌａｎｋａ），甚至现在，印度支那

半岛上的缅甸人还在广泛使用。防栅是由两列或三列排得很紧密

的坚固木桩垂直插入地下构成的，它形成环绕整个被防卫的城市

或兵营的围墙。大流士在向斯基台人进军时，科尔特斯在墨西哥

的塔巴斯科附近和库克船长在新西兰都曾遇到过这种防栅。有时，

各列木桩之间填满泥土；在另一些场合，木桩用藤条牢牢系在一

起。下一步是石墙代替了防栅。这种工事使用的时间较长，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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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它攻击也困难得多。从尼尼微和巴比伦时期起直到中世纪末，在

所有比较文明的民族中，石墙是唯一的筑城手段。石墙筑得很高，

甚至使用云梯也难于攀登，而且相当厚，足以长时间抵御攻城槌

的撞击，并使防御者可以在较薄的、带垛的石质胸墙的掩护下在

石墙上自由行走，通过胸墙上的射孔，则可向围攻者射箭或抛丢

其他投掷物。为了加强防御，胸墙不久便筑在石墙顶端向外突出

的悬石上，悬石之间留有孔隙，使防守者可以看到墙根，如果敌

人进到这里，防守者就可以直接从上面投物杀伤他们。至于围绕

整个石墙挖掘护城壕作为阻止敌人接近的主要障碍，毫无疑问，这

也是在很早时期就有了。最后，紧靠石墙每隔一定距离又增建了

一座塔楼，形成石墙的突出部，从这里可以对在两座塔楼之间攻

城的军队投物射箭，从侧面防守石墙，石墙的防御能力就达到了

最高的发展阶段。在大多数情况下，塔楼比石墙高，用横胸墙与

石墙顶隔开，瞰制着石墙，而且每一塔楼本身又是一个小堡垒，在

防守者已被迫撤离主墙以后，敌人仍必须分别夺取。如果再补充

一点，即在有些城市中，特别是在希腊，在要塞内的制高点上构

筑某种城砦（内城），形成内堡和第二道防线，那末我们就把石墙

时代筑城工事最主要的特点说得详尽无遗了。

但在十四世纪至十六世纪末这一时期中，炮兵的使用从根本

上改变了攻打筑垒地点的方法。从这时起，开始出现大量有关筑

城的著作，它们提供了无数的筑城体系和方法，其中一部分或多

或少地被采用和推广了，而另外一些——并不经常是最差的——

却往往被人们当做纯理论性的笑谈而忽视了，直到较晚的时期，其

中一些有益的主张才被比较幸运的后继者重新发掘出来。正像我

们所看到的，在旧的石墙体系和新的土质工事体系（仅在敌人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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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处看不到的部分才砌上石头）之间起了桥梁作用的——如果可

以这样说的话——那位作者３０３的命运就是这样。使用炮兵的直接

结果，是石墙的厚度和塔楼的直径加大，而它们的高度减低。这时

这些塔楼改称圆台堡（ｒｏｎｄｅｌｌｉ），它们构筑得相当大，能容纳数门

火炮。为使防守者也能从石墙上用火炮射击，又在石墙后面加筑了

土堤，使石墙有必要的宽度。不久我们看到，这种土质工事开始逐

渐排挤石墙，而在某些场合完全代替了它。德国著名画家阿尔勃莱

希特·丢勒发展了这种圆台堡体系，并使它达到高度完善的境地。

他在整个城墙上每隔一定距离设一个圆台堡，把圆台堡筑成完全

独立的堡垒，各堡均有对护城壕进行纵射的穹窖炮台；他的石质胸

墙没有掩蔽的部分（即围攻者可以看到的、成为他们平射的目标的

那部分）高度不超过３英尺。此外，为了加强护城壕的防御，他建议

构筑侧防暗堡——一种构筑在护城壕底部、围攻者看不到的穹窖

式工事，它两面都有射孔，可以对直到多角形要塞邻近各角的一段

护城壕进行纵射。几乎所有这些主张都是新发明；如果说在他那个

时代这些主张除了穹窖以外没有一个得到人们的赞同，那末，我们

可以看到，在后来一些最重要的筑城体系中它们都得到了承认，并

得到了与新时代已改变了的条件相适应的发展。

大约就是在这个时期，扩大了的塔楼的外形发生了变化，这一

变化可以说是产生最新筑城体系的开端。圆形的塔楼有一个缺点，

即无论是从中堤（两个塔楼之间的城墙）或是从相邻的塔楼进行

射击，都不能把塔楼前面的所有各点全部置于火力之下：在靠近

城墙的地方有些小的角度，敌人一到达那里就位于要塞火力范围

之外。为了克服这一缺点，塔楼被改建成不等边的五角形工事，其

中一边面向要塞内部，其他四边则面向要塞外面。这种五角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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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事叫做棱堡。为了避免重复和说不清楚，下面我们先叙述能说

明棱堡防御主要特点的一种体系，并指出它的各部分的名称。

图 １

图１所示的是根据沃邦的第一种方法建成的六角形要塞的前

三面。左半图是工事外形的几何草图，右半图是详细画出的土堤、

斜堤和其他部分。多角形要塞的ｆ′ｆ线并不全部是连续的土堤，其

两端ｄ′ｆ′和ｅｆ部分没有土堤，这段空间由向前突出的五角形棱堡

ｄ′ｂ′ａ′ｃ′ｅ掩护。ａ′ｂ′线和ａ′ｃ′线构成棱堡的正面；ｂｄ 线和ｃｅ线

构成棱堡的侧面；棱堡正面和侧面交会之点叫交点。从圆心到棱

堡顶角的ａ′ｆ线叫中线。六角形始边的一段——ｅｄ 线是中堤。这

样，每一座多角形要塞有多少个边，就有多少个棱堡。棱堡有实

心的和空心的两种：五角形棱堡内全部填土，填到架炮垒道（土

堤上放置火炮的地点）的高度时，叫实心棱堡；土堤从垒道后面

起就向棱堡内部成缓坡倾斜时，叫空心棱堡。图１中ｄｂａｃｅ为实心

棱堡，其右面只画出一半的是空心棱堡。棱堡和中堤合在一起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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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要塞的围墙，即要塞的核心部分。在棱堡和中堤上，我们首先

看到的是架炮垒道上的胸墙，胸墙构筑在前面，以便掩护防守者，

其次可看到内斜面上的坡道（ｓｓ），这是用以和要塞内部保持交通

的。要塞围墙的高度足以掩护城内房屋不受敌人平射火力的射击，

而胸墙的厚度则足以长时间经受住重炮的轰击。整个要塞围墙的

周围有护城壕ｔｔｔｔ，护城壕内配置有几种外围工事。首先，中堤前

有三角堡或半月堡ｋｌｍ——一种有两个正面ｋｌ和ｌｍ的三角形工

事，每个正面都有配置火炮的土堤和胸墙。上述一切工事敞开的

后面部分叫背面，所以三角堡的ｋｍ线和棱堡的ｄｅ线都是背面。

三角堡的胸墙比要塞核心部分的胸墙约低３—４英尺，这样，后者

便可瞰制三角堡的胸墙，必要时，要塞核心部分的火炮可超越三

角堡进行射击。中堤和三角堡之间的护城壕内，有一种狭长的独

立工事ｇｈｉ叫做凹角堡，主要用来掩护中堤，使它不受敌人破城炮

的射击。这种工事很低而且过于狭窄，不能配置火炮，其胸墙仅

能在敌人强攻得利的时候，使步兵能从护城壕中进行射击，从翼

侧掩护半月堡。护城壕外面是隐蔽路ｎｏｐ，它的内侧是护城壕，外

侧是斜堤ｒｒｒ的内斜面，斜堤从自己的内缘即斜堤顶（ｃｒｅｔｅ）起成

极缓的斜坡向堤外地面倾斜。斜堤顶又比三角堡低３英尺或３英

尺以上，以便要塞的全部火炮都能超越它而进行射击。在这些土质

工事的斜面中，要塞核心部分的外斜面和护城墙内的外围工事的

外斜面（即内岸），以及护城壕本身的外斜面（从隐蔽路向下的部

分），即外岸通常都用石砌。隐蔽路的凸角和凹角构成的宽大的掩

蔽地点叫屯兵场，在凸角处的叫凸角屯兵场（如ｏ），在凹角处的叫

凹角屯兵场（如ｎｐ）。为了防止对隐蔽路的纵射，隐蔽路上每隔一

定距离拦起一道横墙，即横方向的胸墙，只在靠近斜堤的一端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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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不大的通路。有时还构筑小型工事，用来掩护从凹角堡通过护城

壕到三角堡的交通。这种工事叫侧防暗堡，是一条两面用胸墙掩护

的狭窄的通路，胸墙的外部表面成缓坡向下倾斜，和斜堤相似。图

１中这种侧防暗堡位于凹角堡ｇｈｉ和三角堡ｋｌｍ之间。

图 ２

图２所示的断面图可以使上面的介绍更为清楚。Ａ——要塞

核心部分的架炮垒道；Ｂ——胸墙；Ｃ——内岸的石砌部分；Ｄ——

护城壕；Ｅ——水壕，即沿护城壕中央挖掘的较小和较深的壕沟；

Ｆ——外岸的石砌部分；Ｇ——隐蔽路；Ｈ——斜堤。胸墙和斜堤

后面的梯阶叫踏垛，是步兵超越掩护自己的胸墙进行射击时立脚

的地方。从图１上可以很清楚地看出：配置在棱堡侧面上的火炮

可以射击到相邻棱堡前面的整段护城壕。这样，棱堡的正面ａ′ｂ′由

侧面ｃｅ的火力掩护，而正面ａ′ｃ′则由侧面ｂｄ的火力掩护。另一

方面，两个相邻棱堡的相对正面可以用火力控制位于它们之间的

三角堡前的护城壕，掩护三角堡的正面。因此，护城壕没有一段

不在侧射火力掩护之下，这也就使棱堡体系向前迈进了真正伟大

的一步，从而开辟了筑城史上的新纪元。

棱堡的发明者以及棱堡出现的准确年月已无从查考，确实可

信的只有：棱堡是意大利发明的，１５２７年桑米凯利曾在维罗那的

城墙上修建了两座棱堡。关于在更早以前就有棱堡的一切说法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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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有疑问的。棱堡筑城体系可按一些国家的学派来分类。首先应

当谈的当然是发明棱堡的那一学派，也就是意大利派。最早的意

大利棱堡保留着它的前身的痕迹；它们只是一些多角形的塔楼或

圆台堡；如果不算侧射火力，它们几乎没有改变工事原来的性质。

要塞的围墙仍是暴露在敌人平射火力之下的石墙；石墙后面堆积

的土堤主要用作配置火炮和进行射击的地点，它的内斜面像古老

的城墙一样，仍用石头被复。只是在很久以后，胸墙才开始筑成

土质工事，但即使在那时，整个外斜面，仍用石头一直砌到顶端，

而且暴露在敌人的平射火力之下。中堤极长，约３００—５５０码。棱

堡非常小，相当于大的圆台堡，棱堡的侧面总是和中堤相垂直。因

为筑城学中有一条原则：有效的侧射火力总是从与火力所要掩护

的那条线相垂直的一线发射的，所以老式意大利棱堡构筑侧面的

主要目的显然不是为了掩护相邻棱堡的短而远的正面，而是为了

掩护长而直的中堤线。中堤过长时，就在它中间修筑平顶的钝角

棱堡，叫做台堡（ｐｉａｔｔａｆｏｒｍａ）。侧面不是从交点修起，而是从正

面土堤稍后处修起，这样，交点就向前突出，并用来掩护侧面。每

一侧面都有两个炮台：下层炮台和稍微向后配置的上层炮台。有

时还在侧面的内岸上与护城壕底相平之处构筑穹窖。这里再加上

一条护城壕，那就是最初的意大利棱堡体系的全貌，它既没有三

角堡和凹角堡，也没有隐蔽路和斜堤。但这种体系很快就得到了

改善。中堤缩短了，棱堡加大了。多角形要塞内边（即图１中的

ｆｆ线）的长度规定为２５０—３００码。棱堡的侧面加长到相当于多角

形要塞一个边的六分之一和中堤的四分之一。这样一来，尽管棱

堡侧面仍与中堤相垂直并且还有其他缺点，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这

时侧面已能较多地掩护相邻棱堡的正面了。棱堡也开始构筑成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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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的，而且在它的中央常构筑封垛，即一种正面和侧面各与棱堡

的正面和侧面平行的工事，但其土堤和胸墙比棱堡的土堤和胸墙

高，以便从这里可以超越棱堡的胸墙进行射击。护城壕既宽且深，

其外岸通常与棱堡正面平行。但是因为这种方向的外岸妨碍棱堡

侧面上紧靠交点的那一部分对整个护城壕进行观察和侧射，所以

以后这一缺点被克服了，在构筑外岸时使其延长线通过相邻棱堡

的交点。后来，又构筑了隐蔽路（十六世纪二十年代至五十年代

期间在米兰的城砦中初次出现；１５５４年塔尔塔利亚曾第一个提到

过３０４）。它用作完成出击的部队集合的地点和撤退的道路，可以说，

隐蔽路的出现是防御要塞时巧妙而坚决地采取进攻行动的开端。

为了增大隐蔽路的使用效果，又构筑了提供更大场地的屯兵场，从

屯兵场的凹角处还可以对隐蔽路进行可靠的侧射。为使敌人接近

隐蔽路更为困难，在斜堤上距堤顶约１—２码处又构筑了围栅；不

过这样配置的围栅很快就会被敌人的炮火摧毁，因此，在十七世

纪下半叶，根据法国人莫丹的建议，围栅移至有斜堤掩护的隐蔽

路上。要塞的大门位于中堤的中央，为了掩护大门，又在大门前

护城壕的中央构筑了一种半月形的工事；但是和塔楼改为棱堡的

原因相同，这种半月堡（ｄｅｍｉｌｕｎｅ）不久也改建为三角形工事，即

现在的三角堡。这种工事仍然是很小的，但后来发现它不仅可做

护城壕的桥头堡，而且还可以掩护棱堡的侧面和中堤不受敌人炮

火的破坏，可以在棱堡中线前面构成交叉火力，并可以从侧方有

效地掩护隐蔽路，于是便开始把它构筑得大一些了。尽管如此，这

种工事仍然很小，因而它的正面的延长线只能在中堤点（即中堤

两端之点）与要塞的围墙相交。意大利筑城体系的主要缺点如下：

１．棱堡侧面的方向不好。因为有了三角堡和隐蔽路之后，中堤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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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攻击对象的场合愈来愈少，现在遭受攻击的主要是棱堡的正面。

为了很好地掩护正面，应使正面的延长线在相邻棱堡侧面的起点

与中堤相交，而这个侧面则应与这一延长线（叫做防守线）垂直

或接近垂直。这样，才能沿整个护城壕和对棱堡前面进行有效的

侧射。但实际上防守线既不与棱堡的侧面垂直，又不在中堤点与

中堤相交，而是在中堤的四分之一、三分之一或二分之一处与中

堤相交。因此，从侧面上发射的平射火力与其说可以杀伤攻击相

邻棱堡的敌军，不如说可以杀伤相对侧面的守军。２．要塞围墙只

要有一处被敌人打开缺口和攻占，就显然不能保证进行长期防御。

３．三角堡太小，不足以掩护中堤和侧面，而中堤和侧面从侧方掩

护三角堡的火力也很弱。４．土墙非常高，而且整个表面都是用石

砌的，通常约有１５—２０英尺高的石砌部分暴露在敌人平射火力之

下，当然，这个石砌部分很快就会被击毁。我们可以看到，甚至

在尼德兰人已证明石砌部分毫无用处以后，仍需要几乎两个世纪

的时间，才彻底消除了对不加土掩盖的石砌部分的信赖。意大利

派优秀的工程师和著作家有：桑米凯利（死于１５５９年，他曾构筑

希腊纳波利 德 罗曼尼亚和干地亚二地的要塞，并在威尼斯附近

修建了利多堡垒）；塔尔塔利亚（约１５５０年）；阿尔吉西·达·卡

皮、吉罗拉莫·马吉和扎科莫·卡斯特里奥托——这三人约在十

六世纪末都写过有关筑城的著作３０５）。乌尔比诺的帕乔托则曾修筑

过都灵和安特卫普的城砦（１５６０—１５７０年）。稍晚的意大利筑城学

著作家有马尔基、布斯卡、弗洛里安尼和罗塞蒂，他们对意大利

筑城体系作了许多改进，但其中毫无独创之处。他们不过是巧妙

程度不同的抄袭者；他们大部分的发明都是抄袭德国人丹尼尔·

斯佩克尔的，其余的则是抄袭尼德兰人的。上述这些著作家的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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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都在十七世纪，当时在德国、尼德兰和法国筑城学已迅速发展，

相形之下，他们的这些活动就黯淡无光了。

在德国，意大利筑城体系的缺点很快就被发现了。第一个指

出旧意大利派的棱堡小和中堤长这个主要缺点的，是为查理五世

在安特卫普城构筑要塞的德国工程师弗兰茨。在审查要塞构筑计

划的会议上，他曾坚持构筑较大的棱堡和较短的中堤，但是阿尔

巴公爵和其他西班牙将军的意见占了上风，这些人除了旧意大利

体系及其特有的陈规旧套以外，根本就不想知道其他的东西。其

他体系的一些德国要塞的特点，是按丢勒的原则构筑了穹窖暗廊，

例如在１５３７—１５５８年构筑的尤斯特林要塞中，以及几年后在由工

程师——有名的约翰大师（ＭｅｉｓｔｅｒＪｏｈａｎｎ）构筑的幽里希要塞中

都是如此。但是第一个完全摆脱意大利派影响的是修建斯特拉斯

堡城的工程师丹尼尔·斯佩克尔（死于１５８９年），他所创立的原

则，成为后来所有棱堡工事体系的依据。他的主要原则如下：１．

构成要塞围墙的多角形的边愈多，要塞就愈坚固，因为边多了，要

塞的各个正面就可以更多地互相支援；所以，需要相互掩护的各

个工事配置得愈近似直线愈好。由此可知，科尔蒙太涅当作新奇

的发现提出来，并用以炫耀其数学知识渊博的这个原则，早在１５０

年前就为斯佩克尔所熟知。２．锐角棱堡不好，钝角棱堡也不好，

棱堡的凸角应为直角。在反对锐角形凸角方面他是正确的（目前

人们通常认为最小的凸角为６０度），但是，由于他所处的时代对

直角形凸角的偏爱，他也反对钝角形凸角，实际上钝角形凸角非

常有利，而且是多边的多角形要塞所不可避免的。看来，实质上

这是他对当时偏见的让步，因为在他自认为最能显出他的筑城法

最大优点的一些设计图中都画有钝角棱堡。３．意大利的棱堡太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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棱堡必须是大型的。因此斯佩克尔的棱堡比科尔蒙太涅的棱堡大。

４．每个棱堡内和中堤上都必须构筑封垛；这是从当时使用的围攻

法中得出的结论，用这种围攻法时，堑壕内的高大封垛曾起了很

大的作用。不过，按照斯佩克尔的意见，封垛不仅起简单的抵抗

作用，而且起更大的作用；他的封垛是预先构筑在棱堡内的真正

的二重堡，在要塞围墙被敌人打开缺口并被攻占后，它们就成为

第二道防线。因此，人们通常认为把封垛变为永久性二重堡，是

沃邦和科尔蒙太涅的功绩，其实应当归功于斯佩克尔。５．棱堡的

侧面——至少是部分侧面，最好是整个侧面——应同防守线垂直，

并应从防守线和中堤相交之点构筑起。由此可见，原来人们认为

是法国工程师帕冈所首创的、并且是使他享有盛誉的主要原因的

这一重要原则，也在比他早７０年以前就被提出来了。６．穹窖暗

廊是防守护城壕所必需的；因此斯佩克尔在棱堡的正面和侧面上

都构筑这种工事，不过仅供步兵使用。如果他把它们构筑得大到

足可容纳炮兵，那末他在这方面就达到最新的完善的水平了。７．

要使三角堡发挥作用，便应把它尽可能构筑得大些。因此，斯佩

克尔的三角堡是所有曾被提出过的三角堡中最大的。以沃邦与帕

冈相比，沃邦的改进大部分在于加大三角堡；而以科尔蒙太涅与

沃邦相比，科尔蒙太涅的改进几乎全部在于加大三角堡；但斯佩

克尔的三角堡甚至比科尔蒙太涅的三角堡还要大得多。８．隐蔽路

的防御应尽可能地加强。斯佩克尔是第一个了解隐蔽路的重大意

义并相应地加强其防御的人。斜堤顶和外岸顶端构筑成ｅｎ

ｃｒｍａｉｌｌèｒｅ（锯齿形），使敌人的纵射不起作用。科尔蒙太涅又借用

了斯佩克尔的这一主张，不过他保留了为斯佩克尔所否定的横墙

（横在隐蔽路上防纵射的短土墙）。现代的工程师通常都肯定斯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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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尔的方案比科尔蒙太涅的方案优越。此外，佩斯克尔还是第一

个在隐蔽路的屯兵场上配置炮兵的人。９．任何石砌部分都不应在

敌人视界以内，不应暴露在平射火力之下，这样，敌人的破城炮

在到达斜堤顶以前，便不能做好射击准备。这一非常重要的原则

虽然在十六世纪就为斯佩克尔所确立，但直到科尔蒙太涅为止，从

来没有被采用过；甚至是沃邦，也将石砌部分的很大一部分暴露

在外（见图２Ｃ）。从这个简要的叙述中可以看出，斯佩克尔的主张

中不仅包含了，而且已明确地提出了整个最新棱堡式筑城的基本

原则，甚至是现在，根据他的筑城法仍可构筑出很好的防御工事，

如果从他所处的时代来看，他的筑城法确实是非常杰出的。在整

个近代筑城史中，人们在每一个著名工程师的杰出主张中都能证

明其中某些是从这位伟大的棱堡防御体系奠基人处抄袭来的。斯

佩克尔的实际的工程艺术表现在英果尔施塔特、施勒特斯塔特、加

根瑙、乌尔姆、科马尔、巴塞尔和斯特拉斯堡等要塞的建筑中，所

有这些要塞都是在他的指导下筑成的。

大约在同一时期，尼德兰争取独立的斗争３０６促成了另一筑城

学派的产生。当时，不能指望荷兰城市的古老石墙能抵挡住正规

的围攻［ｒｅｇｕｌａｒａｔｔａｃｋ］，因而必须加强这些城市的防御以抵抗西

班牙人，但是要按意大利式构筑高大的石质棱堡和封垛，则既没

有时间又没有资金。而这里的地形特点（拔海不高）却提供了另

外的可能性，于是在建筑堤坝方面素有经验的荷兰人就依靠水来

防御。他们的筑城体系与意大利体系完全相反：宽１４—４０码的浅

水壕；矮矮的土堤没有任何石砌部分，但有更低的、突出在前面

的土堤（前堤）作掩护，用以更好地防守护城壕；护城壕中有大

量外围工事，如三角堡、半月堡（棱堡突出部之前的三角堡）、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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堡和冠堡等①；此外，在利用地褶方面，也比意大利人好。第一个

完全用土质工事和水壕设防的城市是布雷达（１５３３年）。后来荷兰

筑城法又有了某些改善：内岸的一个狭长部分砌了石块，因为有

水的护城壕在冬季结冰后，敌人很容易通过；护城壕中构筑了堤

坝和水闸，以便趁敌人在干壕底开始对壕作业时放水；最后，还

构筑了水闸和拦河坝，以便预先有计划地用水淹没斜堤脚周围的

地区。写过这种旧的荷兰筑城法的著作家有马罗鲁瓦（１６２７年）、

弗莱塔格（１６３０年）、费尔克尔（１６６６年）和美耳德尔（１６７０

年）。曾试图把斯佩克尔的原则用于荷兰体系的有沙伊特尔、诺伊

鲍威尔、海德曼和赫尔（都在１６７０年和１６９０年之间，都是德国

人）。

在所有的筑城学派中，法国派享有最大的声望。在保存到现

在的各要塞中，这一派的原则被实际采用的比其他各派的原则加

在一起还要多。不过，再也没有一个派别比它更缺乏自己独创的

主张了。在整个法国派中，找不出一种新的工事、一条新的原则

不是从意大利人、荷兰人或德国人那里抄袭来的。但是，法国人

巨大的功绩是使筑城法和精确的数学原理相结合，规定了各线之

间适当的比例，并根据筑垒地点各种不同的地形条件运用科学理

论。人们通常把巴尔勒杜克的埃拉尔（１５９４年）称为法国筑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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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角堡是一种由左右两个半棱堡、中堤和三角堡组成的工事，它突出在主壕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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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角堡组成（中央是一个棱堡，两侧带半棱堡各一），双冠堡则由三个角

堡组成。为使要塞围墙能瞰制所有这些工事，它们的土堤必须比要塞围墙的

土堤低，至少要低到三角堡的土堤低于要塞围墙的土堤的那种程度。当然，这

些外围工事都是在特殊情况下，视地形特点而构筑的。



父，实际上这是没有根据的；他的棱堡的侧面与中堤形成锐角，因

而比意大利式棱堡的侧面还要不适用。比较著名的是帕冈（１６４５

年），他是法国第一个采用和推广斯佩克尔的侧面应与防守线相垂

直的这一原则的人。帕冈的棱堡很大，其正面、侧面和中堤之间

长度的比例极为恰当，防守线的长度从不超过２４０码，因此除隐

蔽路外整个护城壕都处于棱堡侧面的步枪火力范围内。他的三角

堡比意大利式的大，而且在背面有内堡，即中间工事，以便垒墙

被占领后仍可继续抵抗。帕冈还在护城壕中构筑一种独立的狭窄

的工事掩护棱堡的正面，这种工事叫堡障，荷兰人已经采用过

（第一个采用它的可能是德国人狄利希）。帕冈的棱堡的正面有两

道土堤，其中第二道作为二重堡，但两道土堤之间的壕沟毫无侧

射火力掩护。使法国派成为欧洲第一的是法国的沃邦元帅（１６３３—

１７０７年）。虽然他在军事方面真正的荣誉是他在攻打要塞方面的

两大发明（跳弹射击和平行壕），但是他作为一个要塞建筑家更为

出名。我们关于法国派所谈过的那些东西，在很大程度上是沃邦

筑城法的特征。在他所构筑的工事中，我们可以看到极其多种多

样的形式，只要是棱堡体系中可能有的他都采用了，但是其中没

有一种是独创的；而且除棱堡外，他更少考虑采用其他的形式。不

过在各组成部分的布局、各种线条的比例、断面以及根据极其不

同的地形条件运用理论等方面都非常巧妙，与前人的创作相比，确

已登峰造极，因此可以说，科学的、成体系的筑城是从他开始的。

虽然沃邦对自己的筑城法没有写过什么，但法国的工程师们在研

究他所修建的大量要塞的基础上，力求总结出他所遵循的理论原

则，结果确定了三种方法，叫做沃邦的第一法、第二法和第三法。

图１就是沃邦第一法的最简单的图解，主要部分的规格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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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角形要塞的外边，即由一座棱堡的顶端到相邻棱堡的顶端之线，

平均为３００码；该边中间的垂直线αβ为该边的六分之一，从ａ和

ａ点起通过β点之线为防守线ａｄ′和ａ′ｅ；从ａ和ａ′点起在防守线

上量出相当于ａａ′线全长七分之二的一段即为棱堡的正面ａｃ和

ａｂ′；从交点ｃ和ｂ′以ｃｄ 或ｂ′ｅ为半径在防守线之间画出的弧

线即棱堡侧面ｂ′ｄ′和ｃｅ；ｅｄ 线是中堤。护城壕的画法是：从棱

堡顶端以３０码为径画弧线，再从相邻棱堡的交点引一直线成这一

弧线的切线即为外岸。三角堡的画法是：从中堤点ｅ以ｅγ为半径

（γ点在对面的棱堡正面上距交点１１码处）画弧线γδ，使它与垂直

线αβ的延长线相交，相交之点即为三角堡的顶端，这一弧线的弦

即为三角堡的正面。三角堡正面这条线从三角堡顶端起画到与形

成主壕外岸的切线相交为止；三角堡背面的位置也以这条外岸线

来确定，这样，从棱堡侧面就能毫无障碍地对整个护城壕进行射

击。在中堤之前——而且仅在前面——沃邦还保留了荷兰式的前

堤（在他以前，意大利人弗洛里安尼就已这样做过），这种新的工

事叫做凹角堡（ｔａｎａｇｌｉａ）。沃邦的正面是沿着防守线划的。三角堡

前的护城壕宽２４码，外岸与三角堡的正面平行，顶端成弧形。沃

邦就是用这种方法把他的棱堡构筑得很宽阔，而侧面的突角则经

常在步枪火力范围以内。但是这种棱堡构造简单，只要有一个棱

堡的正面被打开缺口，就会使整个要塞不能进行防御。沃邦的那

种与防守线形成锐角的棱堡侧面，不如斯佩克尔和帕冈的棱堡侧

面那样完善，但是他取消了棱堡侧面上第二层和第三层没有掩蔽

的火炮，在大部分意大利棱堡和较早的法国棱堡的侧面上都有这

样配置的火炮，然而从来没有带来什么特别的好处。沃邦构筑凹

角堡的目的是为了以步兵火力加强对护城壕的防御，并掩护中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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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受斜堤顶上敌人破城炮的平射。但是这一点做得非常不彻底，因

为靠近侧面ｅ的那部分中堤还是完全暴露在敌人配置在凹角屯兵

场（见图１ｎ）的破城炮前。这是一个极大的弱点，因为只要在这

里打开缺口，就可以迂回构筑在棱堡内作为第二道防线的全部二

重堡。原因是三角堡还是构筑得太小。沃邦的隐蔽路上没有。

ｃｒéｍａｉｌｌèｒｅｓ〔雉堞〕，但构筑横墙，这比斯佩克尔的方法要差得多，

因为横墙虽能妨碍敌人对隐蔽路的纵射，但也妨碍防守者自己对

隐蔽路的纵射。各种工事之间的交通总的来说是好的，但要进行

坚决的出击则仍嫌不足。断面的大小与至今仍到处采用的相同。但

沃邦仍然坚持将土堤向外的一面全部用石砌起来，所以至少有１５

英尺高的石砌部分暴露在外。在沃邦的许多要塞中都重复了这个

错误，而错误既已犯了，要纠正它，只有付出巨大的代价，用加

宽棱堡正面前的护城壕，并构筑堡障式的土质工事的方法来掩护

石砌部分。沃邦在一生中多半都遵循第一种方法，但在１６８０年以

后，他采用了另外两种方法，目的是要在棱堡被打开缺口以后，仍

能继续进行长期防御。为此，他采用了卡斯特里奥托的主张，后

者曾提出在护城壕中面对塔楼处构筑独立的棱堡，使塔楼与城墙

组成的古老筑城体系合乎时代要求。沃邦的第二法和第三法都与

此相符合。三角堡也构筑得比较大；石砌部分的掩蔽有所改进；塔

楼内构筑穹窖，但不是整个塔楼完全筑满穹窖。使棱堡和凹角堡

之间的一段中堤可能被破坏的那个缺点仍然存在，因而独立棱堡

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作用。然而，沃邦认为他的第二法和第三法

是非常有效的。当他把兰道的筑城计划（根据第二法）呈交路易

十四时，曾说道：“陛下，这就是用尽我的本领也无法夺取的要

塞”。但是这并没有保证兰道不失守，该城在沃邦生前即被攻陷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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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１７０２、１７０３、１７０４年），在他死后不久（１７１３年）又被攻陷

一次。３０７

科尔蒙太涅纠正了沃邦的错误，他的方法可以说是达到了棱

堡体系的顶峰。科尔蒙太涅（１６９６—１７５２年）是工程长官。他的

较宽阔的棱堡内可以构筑永久性二重堡和第二道防线；他的三角

堡几乎和斯佩克尔的三角堡一样大，完全掩护了沃邦所暴露在外

的那一部分中堤。八面以上的多角形要塞的三角堡向前突出得相

当远，以致在围攻者到达斜堤顶后，三角堡可以从后方射击他们

为围攻邻近棱堡所构筑的工事。围攻者要避免这种射击，就必须

在棱堡上打开缺口以前先压制两个三角堡。需要掩护之线愈近似

直线，这种大三角堡的相互支援就愈有效。凹角屯兵场用内堡来

加强；斜堤顶筑成ｅｎｃｒéｍａｉｌｌèｒｅ〔锯齿状〕，与斯佩克尔的相同，

只是仍然保留横墙；断面结构极好，石砌部分之前都有土质工事

掩护。科尔蒙太涅使法国派发展到了顶点，因为所谓法国派就是

指护城墙内有外围工事的棱堡防御体系。如把１６００—１７５０年间棱

堡筑城的逐步发展及其表现在科尔蒙太涅筑城体系中的那种最后

结果同上述斯佩克尔的原则相比较，就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位德国

工程师的惊人天才，因为护城壕里的外围工事数量虽然大大增加

了，但在这１５０年中，从未发现任何一个重要原则是斯佩克尔所

没有清楚而明确地提出过的。

在科尔蒙太涅之后，梅济埃尔工程学校（约在１７６０年）对他

的体系做了某些不大的改动，其中主要的改动又回到斯佩克尔的

旧原则，即侧面应与防守线垂直。但梅济埃尔派最杰出的一点是

该派的代表最先在隐蔽路前构筑了外围工事。在防御能力特别薄

弱的地段上，他们在斜堤脚附近在棱堡中线上构筑了叫做眼镜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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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独立的三角堡，这样一来，就首次向最新的永久性营垒体系接

近了一步。十九世纪初一个在普鲁士供职、于１８０７年在但泽附近

被打死的法国流亡分子布斯马尔，曾再一次试图改善科尔蒙太涅

的体系，他的主张相当复杂，其中最杰出的一点是他的三角堡很

大，一直突出到斜堤脚，以致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代替上面谈到的

眼镜堡并起到这种眼镜堡的作用。

和沃邦同时代的、并且不只一次地在围攻战中成为沃邦劲敌

的荷兰工程师库霍尔恩男爵促成了旧的荷兰筑城法的进一步发

展。由于干壕和水壕配合得很巧妙，出击极为便利，各独立工事

之间的交通很方便，三角堡和棱堡中的内堡和二重堡安排得很巧

妙，因而他的筑城体系甚至比科尔蒙太涅体系的防御能力更大。库

霍尔恩是斯佩克尔的热烈崇拜者，他是唯一能老实地承认他的成

就有多少应归功于斯佩克尔的杰出的工程师。

我们看到，在有棱堡以前，阿尔勃莱希特·丢勒就已采用侧

防暗堡来保证加强的侧射火力。在他的四角城堡里，护城壕的防

御完全依赖这些侧防暗堡，城堡的各角没有塔楼，这是一种只有

几个凸角、顶部平整的四角城堡。构筑要塞时使要塞围墙完全与

多边形的边线相吻合，因而只有凸角而无凹角，护城壕则以侧防

暗堡掩护，这就是所谓多边形筑城的原则，丢勒应该算是这种筑

城法的创始人。另一种，要塞围墙构成星状，凸角与凹角相互交

替，每一条线既是侧面又是正面，可以用靠近凹角的一段从侧面

掩护下一条线前面的护城壕，用靠近凸角的一段控制地面，这样

的经始就是凹角形筑城的基础。旧意大利派的代表和旧德国派的

部分代表曾提出过这种形式，但在许多年以后它才得到了发展。格

奥尔格·林普勒尔（在德国皇帝那里服务的工程师，１６８３年在抵

４４３ 弗·恩 格 斯



御土耳其人的维也纳防御战
３０８
中牺牲）的体系是介于棱堡体系和

凹角形体系之间的一种中间体系。他所称为中间棱堡的工事，实

际上构成一条完整的凹角线。他坚决反对前面只有简单的土质胸

墙作掩护的暴露炮台，坚持只要有可能，无论在何处都应构筑穹

窖炮台，特别是在侧面上，在这里如有２—３层掩蔽得很好的火炮，

则其射击效果远比暴露的侧面炮台上从来也不能同时射击的２—

３层火炮的效果大得多。他还坚持在隐蔽路的屯兵场上构筑炮台

（或称内堡），这是库霍尔恩和科尔蒙太涅曾采用过的；他还特别

坚持在要塞围墙的突角后面构筑双重的和三重的防线。在这一方

面，林普勒尔的筑城体系超过了它自己的时代因而显得非常出色。

他的要塞的整个围墙是由独立的堡垒组成的，每一个堡垒都必须

单独地夺取；他利用大型防御穹窖的方法和德国最近的工事中所

采用的方法几乎连细节也都一样。毫无疑问，十七至十八世纪的

棱堡体系有多少应归功于斯佩克尔，蒙塔郎贝尔的成就也就有多

少应当归功于林普勒尔。第一个充分证明凹角形筑城体系比棱堡

体系优越的是兰德斯堡（１７１２年），不过假如我们去分析他的论据

或描述他的筑城工事，那就谈得太远了。在林普勒尔和兰德斯堡

之后的许多熟练的德国工程师中，我们可以提一提地堡式横墙

（即可供步枪作隐蔽射击的中空横墙）的发明人梅克伦堡的布根哈

根上校（１７２０年）和设垒营房（即构筑在向前突出的工事的背面

能避开曲射火力的一种大型营房）的发明人维尔腾堡的赫伯特少

校（１７３４年）；设垒营房内面向要塞围墙的那部分筑有带射孔的穹

窖，面向城市的部分筑有兵士住的营舍和仓库。这两种工事现在

都使用得很广泛。

因此，我们看到，德国派（几乎只有斯佩克尔是唯一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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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从产生的时刻起就反对棱堡。他们想主要用凹角堡代替棱堡，

同时还试图构成良好的内部防御体系，主要的途径是采用穹窖暗

廊，这正是法国工程界权威人士视为荒谬绝伦的东西。但是法国

在某一时期所推崇的最伟大的工程师之一、骑兵少将蒙塔郎贝尔

侯爵（１７１３—１７９９年）竟公开地打着旗帜投到德国派方面，他使

整个法国工程界大为震惊，直到现在，他们仍在指责他所写的每

一句话３０９。蒙塔郎贝尔激烈地批评了棱堡体系的缺点：侧射火力没

有效果；使敌人深信他的炮弹即使没有击中原定的一线，也几乎

肯定会使另外一线遭到损失；对曲射火力防护不够；中堤在射击

方面完全没有用处；在棱堡的背面不可能构筑又好又大的二重堡，

这一点已有事实证明，即当时没有一个要塞筑有这一派理论家所

提出的各式永久性二重堡；最后，外围工事很弱，它们之间的联

系很差，缺少应有的互相支援。因此，蒙塔郎贝尔宁愿采取凹角

形体系或多边形体系。在这两种体系中，要塞的核心部分都是由

许多配置一层或两层火炮的穹窖组成的。穹窖的石砌部分周围都

有防平射火力的土质堡障或外堡面作掩护，再前面是第二道护城

壕。这条护城壕由构筑在外堡面凹角处的穹窖从侧面掩护，这些

穹窖则由凹角屯兵场内的内堡或眼镜堡的胸墙掩护。整个这种体

系依据下列这一原则：在敌人到达斜堤顶或外堡面时，利用配置

在穹窖内的火炮的歼灭性火力给敌人造成障碍，使他无法架设破

城炮。不顾法国工程师的一致反对，蒙塔郎贝尔肯定穹窖可以完

成这一任务，以后，他甚至设计了若干废除一切土质工事的环形

筑城体系和凹角形筑城体系，使整个防御依靠配置４—５层火炮的

高穹窖炮台，穹窖的石砌部分只靠自己炮台的火力防护。他在自

己的环形筑城体系中曾力图用这种方法使距要塞５００码以内的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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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一点上都能集中３４８门火炮的火力，并认为这样巨大的火力优

势会使敌人完全不能架设攻城炮。但是，在这方面，只有在构筑

岸防炮台向海的正面部分时，才有他的追随者。在炮击塞瓦斯托

波尔时期，充分地证明了舰炮是不可能击毁设有穹窖的坚固围墙

的。塞瓦斯托波尔、喀琅施塔得、瑟堡等良好的炮台，朴次茅斯

港（英国）入口处的新炮台，以及现代几乎一切保卫港湾抵御舰

队的炮台，都是根据蒙塔郎贝尔的原则修建的。林茨（奥地利）的

马克西米利安式塔楼３１０和科伦独立堡垒的内堡有一部分暴露的石

砌部分是模仿蒙塔郎贝尔不太成功的方案构筑的。在陡峻的高地

筑城（如普鲁士的埃伦布莱施坦）有时也采用暴露的石质堡垒，但

其抵抗能力如何还须由实际经验来确定。

凹角形筑城体系从来没有被实际采用过，至少据我们所知是

如此；但是多边形筑城体系在德国很受重视，并被采用于最新的

工事中，而法国人却顽固地抓住科尔蒙太涅的城堡不放。多边形

筑城体系的要塞围墙通常是顶部平整的土墙，有石砌的内岸和外

岸，有构筑在水壕中央的大型侧防暗堡，有构筑在土墙后面并以

土墙作掩护以便起二重堡作用的大型设垒营房。类似的设垒营房

也作为二重堡构筑在很多棱堡工事中，用以封闭棱堡的背面，同

时土墙可作为堡障来掩护石砌部分，使它避免遭到远射。

在蒙塔郎贝尔所有的主张中，最成功的是独立堡垒体系，这

种体系不但在筑城学方面开辟了新纪元，而且在攻击和防守要塞

方面、甚至在总的战略方面也开辟了新纪元。蒙塔郎贝尔主张在

重要地点的大要塞周围的制高点上修建一列或两列小堡垒，这些

堡垒外形上是孤立的，但可以用火力互相支援，而且为大规模出

击创造有利条件，使敌人无法轰击要塞本身；在必要时，这些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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垒也可构成军队用的营垒。沃邦就已采用过在要塞火炮掩护下的

永久性营垒，但营垒的工事由很长的连续不断的防线组成，只要

一点被突破，就全部陷入敌手。而蒙塔郎贝尔的营垒的抵抗能力

则大得多，因为每座堡垒都必须单独夺取，敌人在没有夺得其中

至少三四座堡垒以前，就不可能开始对要塞本身进行围攻作业。而

且，对其中每一座堡垒的围攻，随时都可能被守军或者甚至被配

置在堡垒后面兵营内的军队所打断，这样，就保证了积极的野战

与正规的要塞战相结合，从而必然大大地加强了防御。自从拿破

仑对那些按旧法构筑的要塞置之不顾而率军深入敌国腹地千百英

里，以及１８１４—１８１５年同盟国军也把沃邦为法国留下的三层要塞

带毫不在意地留在自己背后而直捣巴黎以后，仅在主壕内或者最

多也只在斜堤脚构筑外围工事的筑城体系已经过时，这一点已十

分明显了。这样的要塞对于现代的大军已失去了牵制的力量。它

们使敌人遭受损失的能力达不到它们火炮的作用半径以外。因此，

必须找出阻止突入国境的现代军队迅速前进的某种新方法，于是

蒙塔郎贝尔的独立堡垒体系被广泛采用。特别是科伦、科布伦茨、

麦茨、拉施塔特、乌尔姆、科尼斯堡、波兹南、林茨、培斯克拉

和维罗那被改筑成可容６—１０万人的巨大营垒，但在必要时也可

用少得多的守军进行防御。同时，筑垒的地点在战术上是否优越

的问题也已退居次要地位，现在是从战略上着眼来决定修建要塞

的地点了。构筑工事的只是那些可以直接或间接阻止胜利的军队

继续前进的地点，以及本身是个大城市，又是整个省的物质资源

集中点因而能为军队提供巨大优越条件的地点。要塞的位置通常

选在大河旁边，特别是两条大河的汇合处，因为这样可迫使进攻

军队分散兵力。要塞围墙尽可能地简化了，而护城壕的外围工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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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全部取消；人们认为有能够抵御短时间攻击的围墙就足够了。

主要战场在独立堡垒的周围，而独立堡垒的防御，主要已不是靠

本身垒墙上的火力，而是靠要塞守军的出击。巴黎就是按这种方

案修建的最大的要塞；它有简单的棱堡式围墙和几乎都是四角形

的棱堡式堡垒；在它的全部筑城工事中没有一个外围工事，甚至

没有一个三角堡。毫无疑问，由于有了这种足可供三个被击败的

军团作掩蔽所的新的大营垒，法国的防御力量增强了百分之三十。

这一改进的结果，使各种筑城法中所包含的那种有价值的东西在

很大程度上失去了意义；花钱最少的方法现在成为最好的方法，因

为目前的防御已不再依靠在要塞城墙内等待敌人，直到他开始围

攻作业，然后对他炮击的消极方法，而是依靠以守军的集中的兵

力对不得不把兵力分开的围攻者采取攻势的积极方法了。

二、围  攻

希腊人和罗马人把围攻法发展到了相当完善的地步，他们曾

使用攻城槌击破城墙，在有良好掩盖的接近车的保护下接近城墙，

必要时还使用高出城墙和塔楼的设备，使强攻的纵队可以安全地

接近城墙。使用火药以后，这些设备就不再使用了，因为从这时

起，要塞的土墙修得较低，但可以对很远的距离进行有效射击，于

是围攻者便向斜堤构筑锯齿形或曲线形的接近壕，同时在不同地

点配置炮队，以便尽可能迫使被围者的火炮停止射击并破坏他们

的石质工事。围攻者一到达斜堤顶，立即构筑高大的堑壕式封垛，

以便控制棱堡及其封垛，然后以猛烈的火力打开缺口并准备强攻。

攻击点通常是中堤。但是，在围攻的这种方法上并没有形成过什

么体系，直到沃邦才采用了跳弹射击的平行壕，将围攻过程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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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方法系统化，这一方法甚至现在还采用，而且仍被称为沃邦围

攻法。围攻者用足够的兵力四面包围要塞并选好攻击正面以后，夜

间即在距离要塞６００码处掘第一道平行壕（一切围攻作业多半在

夜间进行）。这道与被围攻的多角形要塞的边平行的堑壕，至少应

围绕要塞的三个边或面。抛向敌人一方并在堑壕两边用堡篮（装

满土的柳条筐）支住的泥土形成抵御要塞火力的胸墙。在这第一

道平行壕内配置跳弹炮队，以便沿攻击的正面进行纵射。如果围

攻的对象是棱堡式六角形要塞，跳弹炮队的数目就要足够对两个

棱堡和三个三角堡的正面进行纵射，一般来说，每个正面要用一

个炮队。这些炮队射击时，要使炮弹直接跳越工事的胸墙，从侧

方射入棱堡（三角堡）的正面，使炮弹顺着正面飞行杀伤人员和

击毁火炮。这样的炮队还用来对隐蔽路的个别地段进行纵射，而

臼炮队和榴弹炮队则用来射击棱堡和三角堡的内部。所有这些炮

队都有土质胸墙掩护。与此同时，在前面，在两个以上的地点，朝

要塞方向挖掘锯齿形接近壕；挖掘接近壕时，尽可能完全避开要

塞的纵射火力。一当发现要塞火力有减弱的迹象，就立即开始在

距要塞约３５０码处掘第二道平行壕。在这里配置破坏炮队，以便

完全消灭要塞正面上的炮兵和击毁炮眼。有八个正面需要轰击

（两个棱堡及其三角堡的正面以及相邻两个三角堡面向这一边的

正面），每个正面由一个与该正面平行配置的炮队进行射击，而每

一炮眼则正对要塞上相应的炮眼。从第二道平行壕朝要塞方向构

筑新的锯齿形壕，到距要塞２００码处构筑半平行壕，形成锯齿形

壕的新支壕，壕内配置臼炮队。最后，在斜堤脚构筑第三道平行

壕，壕内配置重臼炮队。这时，要塞的大炮差不多已完全被压制

而停止射击，于是开始向斜堤顶构筑各种曲线或折线形的接近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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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防跳弹火力；这些接近壕应对着两个棱堡和一个三角堡的顶端。

然后在凸角屯兵场构筑浅壕或带胸墙的掩体，供步兵用火器纵射

护城壕。如果敌人行动积极，敢于大胆出击，那就必须构筑第四

道平行壕，将沿斜堤的全部凸角屯兵场连接起来。在相反的情况

下，则从第三道平行壕向凹角屯兵场构筑对壕，并在斜堤上挖掘

王冠形壕，即在斜堤顶上沿整个隐蔽路挖掘战壕。然后，在这条

ｃｏｕｒｏｎｎｅｍｅｎｔ〔王冠形壕〕内配置反炮台炮队，以便迫使从棱堡

侧面对护城壕纵射的火炮停止射击，在这以后，再以破城炮轰击

棱堡和三角堡的顶端和正面。在预定的破城地点的对面，则挖掘

从战壕起经斜堤和外岸直通到护城墙的爆破用的地道；炸毁外岸

后，再构筑新的对壕，经护城墙通到缺口下面，对壕受棱堡侧面

纵射火力威胁的一面则构筑胸墙作掩护。一当造成缺口并修好在

护城壕内的通路，就立即发起强攻。以上是通过干壕强攻的情况，

如果通过水壕，那就要用束柴构成堤坝，在面对相邻棱堡侧面的

一方也要构筑胸墙作掩护。如果夺取棱堡后发现后面还有工事

——二重堡，那再构筑浅壕，在缺口处配置新的炮队，打开新的

缺口，设法下到壕沟，通过壕沟，重新发起强攻。按照沃邦第一

法修建的棱堡式六角形要塞，如果没有二重堡，对这样的围攻平

均可抵御１９—２２天，如果有二重堡，则可抵御２７—２８天。按照

科尔蒙太涅的方法所构筑的要塞在上述两种情况下则分别可以支

持２５天或３５—３７天。

三、野 战 筑 城

野战筑城工事具有和军队同样悠久的历史。在野战筑城法方

面，古代军队甚至比现代军队掌握得还要好得多。罗马军团在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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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附近扎营时，每夜都要在营地构筑工事。我们也看到，在十七

至十八世纪野战工事被使用得非常广泛，而在弗里德里希大帝的

各次战争中，驻军警戒的哨兵通常都构筑轻型的凸角堡。不过，甚

至在那时——现在更是如此——构筑野战工事也是为了加强那些

由于考虑到战时可能发生重大变化而预先选好的阵地。崩采耳维

茨附近弗里德里希大帝的营垒，托列斯 维德拉斯附近的威灵顿防

线，魏森堡附近的法国防线，以及１８４８年维罗那前面的奥军工

事３１１，都是这样构筑的。在这种情况下，野战工事可以使兵力较弱

的军队成功地抵抗优势的敌人，因而能对战局的结果起重大影响。

最初，防线是连绵不断的，例如，在沃邦的永备营垒中就是如此。

但是，这种防线有缺点，只要一处被突破和占领，全线就无法防

守，因此，现代的营垒都由成一线或多线配置的独立多面堡组成，

多面堡之间可用火力相互从侧面掩护，一当多面堡的火力削弱敌

人的攻击，守军立即可通过多面堡之间的间隙地向敌人出击。这

就是野战工事的主要使用方法。但是，它们也可以独立使用，例

如用作桥头堡来防守桥梁接近地，以及用作重要通路上的障碍来

阻止敌人小部队通过等。除去一切形式比较奇特、而且现在已经

过时的工事外，野战工事可分为背面敞开的和背面闭合的两种。属

于前一种的有凸角堡（构成顶端向敌的角形的两段垒墙，前面有

护堡壕）或眼镜堡（有短侧面的凸角堡）。眼镜堡的背面也可能用

防栅封闭。现在使用的闭合式野战工事主要是四角形多面堡，这

是一种等边的或不等边的四角形工事，周围是护堡壕和胸墙。胸

墙的高度与永备工事的胸墙相同（７—８英尺），但没有它厚，因为

这种工事只用来抵御野战炮兵的射击。由于这些工事本身都没有

侧射火力，它们的位置应保障能用步枪火力互相从侧面掩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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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使侧射火力有效和加强整个防线，目前最通用的方案是：构筑

配置成一线的、可以互相从侧面掩护的四角形多面堡，并在多面

堡之间的间隙地前面构筑简单的凸角堡，从而构成营垒。１８４９年

在多瑙河南岸的科莫恩附近构筑过这样的营垒，匈牙利人曾借以

抵挡住兵力上占极大优势的敌人达两天之久。３１２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５９年５月—６月

９日左右

载于“美国新百科全书”１８６０年版

第７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美国新百科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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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恩格斯

步  兵

  步兵——军队中徒步的兵士。除了游牧部落以外，一切民族

的军队，如果不是全部，那末大部分总是由徒步兵士组成的。例

如，甚至在最早的亚洲军队——亚述、巴比伦和波斯的军队中，步

兵至少在数量上是军队的主要部分。希腊军队最初全由步兵组成。

关于古代亚洲军队步兵的编成、编制和战术，我们所掌握的一些

贫乏的材料已记述在“军队”①一条中。在那里，读者可以了解到

许多细节，这里就没有必要再重复了。在本条中，我们只叙述这

一兵种在它的历史发展中最重要的战术特点；因此，我们直接从

希腊谈起。

一、希 腊 步 兵

希腊战术的创始者是多立斯人３１３；多立斯人的后裔斯巴达人

使古代多立斯人的战斗队形达到完善的地步。最初，组成多立斯

社会的各个阶级——不仅构成贵族阶级的全权公民，而且无全权

的珀里俄科３１４，甚至奴隶——都必须服兵役。他们全编在同一个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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阵内，但每一阶级在其中都有特定的位置。全权公民都是重装的，

有护身器具：头盔、甲胄、铜护胫、大木盾（外包皮革，高度足

以掩护整个身躯），同时还有长矛和短剑。他们依据人数编成方阵

的第一列或前两列。后面是无全权者和奴隶，所以每一个斯巴达

贵族都有仆役跟随。这些仆役没有贵重的护身器具，只靠前列对

他们的掩护和自己的盾牌；他们的攻击武器是投石器、梭镖、刀

子、匕首和狼牙棍。因此，多立斯方阵是有纵深的横队：前列是

ｈｏｐｌｉｔａｅ即重步兵，后列是ｇｙｍｎｅｔａｅ即轻步兵。重步兵用长矛向

敌人攻击来打败敌人；如果陷入敌阵，他们就拔出短剑，进行白

刃格斗，打开一条前进的道路，而原先在前列的后面投石、掷梭

镖以进行攻击准备的轻步兵，这时则协助重步兵攻击，肃清受伤

的和还在抵抗的敌兵。由此看来，这一兵种的战术非常简单，几

乎没有什么战术机动可言；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兵士特别是重步兵

的英勇、坚定、体力、个人的灵活和技巧。

这种把一个民族的各个阶级编在同一个方阵内的宗法式组

合，在波斯战争３１５后不久就消失了，这主要是由于政治原因；结果，

方阵从此就只由重步兵编成，而轻步兵，不论是继续存在的或者

改建为新式轻步兵的，都是成散开队形单独作战。在斯巴达，斯

巴达公民和珀里俄科在一起编成重装方阵，赫罗泰３１６则运送辎重

或者作为盾牌手（ｈｙｐａｓｐｉｓｔａｅ）跟在后面。这种方阵有一个时期曾

符合战斗的一切要求；但不久，即在伯罗奔尼撒战争３１７时期，由于

雅典人有了先驱兵，斯巴达人也建立了这种兵。但是他们没有编

成单独的轻步兵部队，而是选拔较年轻的兵士去执行先驱兵的职

务。当这次战争快要结束的时候，全权公民、甚至珀里俄科的人

数都大大减少了，斯巴达人就不得不用重装的奴隶编成方阵，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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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指挥。雅典人取消了方阵内由贫穷公民、仆役和奴隶中征集

来的轻步兵之后，另建立了由轻步兵或普色尔〔ｐｓｉｌｅｓ〕组成的专

门的轻步兵部队；这种部队担当先驱兵的任务；他们都是用远战

武器装备起来的，分为投石手 （ｓｐｈｅｎｄｏｎｅｔａｅ）、弓箭手

（ｔｏｘｏｔａｅ）和梭镖手（ａｋｏｎ—ｔｉｓｔａｅ）。后者又叫做培尔塔斯特

〔ｐｅｌｔａｓｔａｅ〕，因为只有他们持有小盾（ｐｅｌｔａ）。这种起初由雅典贫

穷公民中征集来的新式轻步兵，很快就几乎全部改由雇佣兵和雅

典同盟者的部队编成。自从使用了这种先驱兵以后，笨拙的多立

斯方阵就显得更不适于单独作战了。同时，用来编成这种方阵的

人员的质量也愈来愈坏，这在斯巴达是由于尚武的贵族逐渐没落，

在其他城邦是由于在商业和财富的影响下人们逐渐失去了过去那

种不怕死的精神。因此，由不太勇敢的人组成的方阵就基本上丧

失了它的作用。它成了殿后军，成了战斗队形中的预备队，而在

它的前面则有先驱兵作战；先驱兵在受到敌人进逼时退到它的后

面，但不论何时都很难指望方阵本身与敌人进行白刃格斗。只要

方阵是由雇佣兵组成的，那末它也就好不了多少。它由于本身笨

拙不灵而不适于机动，甚至在稍有起伏的地形上也是如此，因而

只能用来进行消极抵抗。这就使雇佣兵的首领伊菲克拉特进行了

两种改革的尝试。这位希腊的雇佣兵队长废除了重步兵原有的较

短的矛（长８—１０英尺），而改用长得多的矛，使得在密集队形中，

第三列和第四列可以用矛刺到前面，杀伤敌人。这样，方阵的防

御力量就大大地加强了。另一方面，为了建立一种能以短促而猛

烈的攻击决定会战结局的力量，他又以轻便的护身器具和利剑装

备了培尔塔斯特，并对他们进行方阵队形变换的训练。他们在接

到攻击命令后，即以重步兵的方阵所不能达到的速度前进，在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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敌人１０或２０码的地方齐向敌人投掷梭镖，持剑冲入敌阵。这样，

简单的古代多立斯方阵就让位给复杂得多的战斗队形了，统帅的

活动成了胜利的重要条件，战术机动也就成为可能了。埃帕米农

达斯第一个创立了直到今天仍然解决几乎一切决战的伟大的战术

原则：不要沿正面平分兵力，而把兵力集中在决定性地段进行主

攻。在他以前，希腊人作战时排成与敌人平行的战斗队形；第一

线的兵力平均分配在整个正面上；如果一方军队在数量上超过敌

方军队，那它或者构成纵深较大的战斗队形，或者包围敌军的两

翼。与此相反，埃帕米农达斯则指定一翼攻击，另一翼防御。攻

击的一翼由他的精锐部队组成，其中有排成长纵队的重步兵的主

力，其后是轻步兵和骑兵。另外一翼当然就薄弱得多，并且配置

在后面，而攻击的一翼则应突破敌人的队形，然后纵队即展开或

向左（右）转弯变成横队，在轻步兵和骑兵的配合下击溃敌人。

在马其顿统治古希腊人并率领他们远征波斯的时期，伊菲克

拉特和埃帕米农达斯所实行的改革，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重步

兵的长矛换成了更长的马其顿长矛。伊菲克拉特的培尔塔斯特重

新以完善的形式出现了，这就是马其顿王亚历山大的盾牌手。最

后，埃帕米农达斯在战斗队形中采用的军队组织形式，又由亚历

山大发展为各兵种联合的形式；这种联会，只有少量骑兵的希腊

是从来没有能够做到的。亚历山大的步兵由重步兵的方阵、轻步

兵和盾牌手组成。重步兵是战斗队形中的防御力量；轻步兵成散

开队形在整个正面上与敌人接战，还用来扩大战果；亚历山大的

卫士也是盾牌手，盾牌手虽然是轻装，但仍然能在方阵队形中作

有规则的运动，因而是一种在一定程度上既能成密集队形，又能

成散开队形行动的步兵。但不论是希腊还是马其顿，都没有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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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以同坚固的方阵对抗的灵便的步兵。为此亚历山大使用了骑兵。

攻击的一翼是马其顿贵族组成的重骑兵的主力；盾牌手协同重骑

兵作战，他们在攻击的骑兵之后跟进，冲入骑兵打开的缺口，巩

固既得的胜利，并在敌人的阵地上巩固下来。亚历山大在征服波

斯帝国的中部以后，把他的重步兵主要用来担任所征服的城市的

警备勤务。他们很快就从军队中完全消失了。这支军队经过英勇

神速的远征后，征服了一直到印度河和亚克萨尔特河流域的亚洲

部落。这支军队主要由骑兵、盾牌手和轻步兵组成；方阵无法参

加这种远征，同时由于所要征服的敌人的特点不同，也就成为多

余的了。在亚历山大的继承者的统治时期，他的步兵也同他的骑

兵以及他的战术一样，很快就完全衰落了。战斗队形的两翼已完

全由骑兵构成，中央是步兵，但步兵的力量很不可靠，以致用战

象来掩护。在亚洲，占优势的亚洲因素很快就完全获得统治地位，

这使得塞琉古王朝的军队几乎毫无作用。在欧洲，马其顿和希腊

的步兵又获得了一定的稳定性，方阵战术也随之恢复了原先的绝

对优势的地位。轻步兵和骑兵过去所起的作用一直到最后罗马军

团废除整个这一套战法时为止就没有恢复过，虽然有人也曾花了

许多心血，想了许多办法试图使方阵具有灵活性，但是没有成功，

方阵就其本质来说，是永远不能做到这一点的。

方阵的战术编成和机动是很简单的。正面为１６人和纵深通常

也为１６人的队形（在亚历山大时代），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正方形，

叫做辛塔格马〔Ｓｙｎｔａｇｍａ〕，它是队形变换的单位；１６个辛塔格马，

即２５６行组成一个有４０９６人的小方阵；４个小方阵又组成一个完

整的方阵。小方阵在战斗队形中的纵深为１６列；它以辛塔格马为

单位向右转、或向左转、或左（右）转弯变成行军队形，不论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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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一种转法，都可排成正面为１６人的密集纵队。当方阵排成横队

时，可以将报双数的行插到报单数的行的后面，使每行人数增加

一倍来加大纵深，缩小正面；成相反的队形变换时，则每列人数

加倍，队形的纵深由１６人减为８人。当敌人突然出现在方阵的后

方时，即采用各行反转行进；这种队形变换后的正面（即每一行

不是在原方阵或原辛塔格马的原位置上），有时可用每个辛塔格马

的各列反转行进来恢复。如果再加上长矛的使用方法，那我们就

把古代重步兵军事训练的全部课题都讲完了。当然，轻装部队虽

不用来成密集队形作战，但仍然进行方阵队形变换的训练。

二、罗 马 步 兵

拉丁语ｌｅｇｉｏ一词，最初是被挑选出来服兵役的人的总称，所

以是军队的同义词。后来，当罗马的版图扩大和共和国的敌人的

力量增强需要有更多军队的时候，军队就分成若干个军团，每个

军团的人数都相当于原来的罗马军队。直到马利乌斯时代，每个

军团都由步兵和骑兵组成，而骑兵的人数约等于步兵的十分之一。

最初，罗马军团内步兵的组织看来同古代多立斯方阵是相似的；它

编成有纵深的横队作战，被戴重盔甲的贵族和富裕公民编成前数

列，贫穷的轻装平民则在他们的后面。但大约到萨姆尼特战争３１８时

期，军团的组织开始有了变化，并且很快变得与希腊方阵完全相

反。这种组织在布匿战争时期获得了充分的发展，关于这一点波

利比乌斯曾作过详尽的叙述３１９。每次战争通常都征集４个军团。从

这时起，每个军团都包括四种步兵：轻装兵、长矛兵、主力兵和

后备兵。轻装兵是由新兵组成的轻步兵；后备兵是由老兵组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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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备队；其他两种步兵组成军队的其余部分，他们是主要的战斗

力量，即基干步兵；主力兵是从在作战经验上仅次于后备兵的人

员中挑选出来的，这一点正是他们与长矛兵不同之处。轻装兵戴

皮帽，执轻便的圆盾作为护身器具，佩短剑，并备有数支轻梭镖；

其他三种步兵都戴铜盔，着外包薄铜片的皮甲和铜护胫。长矛兵

和主力兵除短剑外，每人还有两支ｐｉｌｕｍ即投枪：一支轻的，一支

很重。重投枪是罗马步兵所特有的攻击武器。它用硬木制成，装

有长铁尖，其重量至少有１０磅，连同铁尖长约７英尺。它只能抛

掷很近的距离，大约８—１２码，但是它由于分量重，对于当时的

轻护身器具来说是很可怕的武器。后备兵除短剑外，还装备有长

矛，以代替投枪。每个军团的组成如下：长矛兵１２００人，分编为

１０个中队或连，每个中队为１２０人；主力兵的人数和分编方法同

上；后备兵６００人，分编为１０个中队，每个中队６０人；轻装兵

１２００人，只要不作别用，就分编在上述３０个中队中，每个中队

４０人，编成后几列。长矛兵构成第一线，并且每个中队都展开成

横队，其纵深大概为６列，各中队之间的间隙与中队正面的宽度

相等。因为每列中各人的间隔为６英尺，所以一个中队正面的宽

度约为１２０英尺，整个军团的正面宽度则达２４００英尺。在长矛兵

的后面，第二线配置有主力兵的１０个中队，掩护第一线各中队之

间的间隙；主力兵的后面为后备兵；各线之间都保持适当的距离。

轻装兵在正面前和两翼成散开队形作战。如把每行人数增加一倍，

战斗队形的正面宽度就可比原来的减少一半，即减少到１２００英

尺。整个这一战斗队形是用来进行攻击的。

罗马军团因其战术单位小，运动性大，几乎在任何地形上都

能作战，所以是希腊方阵所望尘莫及的；而希腊方阵则需要平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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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地形，由于它本身动转不灵，很快就变成了仅适于防御的队形。

当军团进攻时，长矛兵在距敌人８或１２码的地方趁希腊方阵的长

矛还不能刺到他们以前（他们大概是在这个时候把两列变成一

列）向方阵抛掷重投枪，以此打乱方阵的密集队形，然后持剑猛

扑方阵。如果个别中队的队形乱了，其结果也不会影响友邻中队；

如果会战继续下去，不能很快结束，主力兵就进到间隙地上，投

掷投枪，持剑冲向敌人，使长矛兵有可能摆脱困境，退到后备兵

后面进行整顿。只有在绝对需要的情况下，后备兵才进攻，以便

最后获得胜利，或保证有秩序地退却。轻装兵与骑兵共同担负警

戒勤务，在会战之初与敌人接战，像先驱兵那样行动，并进行追

击。长矛兵和主力兵的轻投枪大概主要用在防御中，当敌人还没

有逼近到可以使用重投枪的距离时，用它来打乱进攻的敌人的队

伍。军团的向敌行军可以从任何一翼开始；长矛兵的第一个中队

走在前面，其后为主力兵和后备兵的第一个中队；随后，前三者

的第二个中队也按同样顺序前进，其余依此类推；侧敌行军由３个

纵队来完成，每种步兵各组成１个纵队；辎重位于距敌人最远的

地方。如果敌人从后备兵行进的一边出现，军队就停止前进并将

正面转向敌人；主力兵和长矛兵则通过后备兵各中队之间的间隙

占据自己的位置。

第二次布匿战争后，由于罗马人连年战争和版图的不断扩大，

再加上罗马和整个意大利的一些重要社会变动，普遍兵役制几乎

完全没有实现，这时罗马军队开始逐渐由来自贫苦阶级的志愿兵

组成，从而形成职业兵的军队，代替了从前由全体公民组成的民

军。这样一来，军队的性质就完全改变了，而且因为军队的补充

人员愈来愈坏，建立新的组织就成为日益迫切需要的了。这种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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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的创立人是马利乌斯。罗马骑兵不再存在了。保存下来的少

量骑兵由蛮族雇佣兵或同盟者的部队组成。步兵分为四种的制度

废除了。轻装兵被同盟者或蛮族的部队所代替，军团的其余部分

则由同一类型的基干步兵组成，其装备与长矛兵或主力兵相同，但

是没有轻投枪。作为战术单位的中队为大队所代替，平均每个大

队为３６０人，最初由３个中队合编成；这样，当时每个军团分为

１０个大队，通常配置成三线（第一线４个大队、第二、三线各３

个大队）。大队排成纵深为１０列的队形，每行所占宽度为３—４英

尺，这样，军团正面的总宽度便大大地缩小了（约为１０００英尺）。

因此，不仅战术队形的变换简化了，而且军团指挥官的影响也更

加直接而有力。每个兵士的武器和装具都减轻了，但另一方面，每

个兵士必须用马利乌斯发明的叉形木架（ｍｕｌｉＭａｒｉａｎｉ①）携带自

己的大部分行李；这样，军队的ｉｍｐｅｄｉｍｅｎｔａ〔辎重〕就大为减少。

另一方面，把３个中队合编为１个大队不能不缩小军队在起伏地

上机动的自由；轻投枪的取消降低了军团的防御能力，由于轻装

兵的作用不是经常能完全由外籍的辅助部队即雇佣兵或安帖锡格

纳尼（这是凯撒从军团中派出担任轻步兵勤务的兵士，但是他们

没有远战武器）所能代替的，所以废除轻装兵后，军队就更难连

续作战，同时也更难避开决定性的格斗了。适用于这种军团的唯

一作战形式就是迅速坚决的攻击。但罗马步兵仍然由罗马人组成，

至少是由意大利人组成，虽然在凯撒后继者时代帝国已趋衰落，但

在罗马步兵的民族性质没有失去以前，它始终保持了自己的悠久

的荣誉。可是一当罗马籍不再是加入军团的必备条件，军队很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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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丧失了稳定性。到图拉真时代，来自罗马各行省和没有被征服

国家的蛮族，已成了各军团的主力，从此以后罗马步兵的特点便

消失了。沉重的盔甲已被废弃，长矛代替了投枪；分编为大队的

军团又变成了笨拙的方阵。这一时期步兵的特点是普遍力求避免

与敌人进行白刃格斗，所以弓和梭镖当时不仅在成散开队形作战

时使用，而且在基干步兵成密集队形时也使用了。

三、中世纪的步兵

罗马步兵衰落了，拜占庭步兵也随着衰落了。强迫征兵这种

制度仍然保留着，不过它除了能在军队中建立最不适用的部队以

外，别无他用。由蛮族和雇佣兵组成的辅助部队，是军队中最好

的部队，但是就连他们的质量也不高。军队中的等级管理制度日

益完备，达到了几乎是十足的官僚制度的地步，结果和我们目前

在俄国所看到的一样：在花费大量金钱而且部分仅是名义上存在

的军队中，有了营私舞弊和盗窃国家资财的完善的组织。与东方

非正规骑兵作战，使得步兵的作用愈来愈小，同时也使步兵的质

量愈来愈坏。马弓手成了惯用的一种兵；如果不是全部，至少大

部分步兵除了矛和剑以外都还装备了弓箭。这样，远战就成了平

常的事，而白刃格斗则被认为是某种过了时的东西。当时人们都

把步兵看做废物，故意让它远离战场，主要用于警备勤务。维利

萨里所进行的大多数会战中，只有骑兵单一作战，而当步兵也参

加会战时，它总是一触即溃。维利萨里的战术完全依据下述原则：

避免白刃格斗，用围困法战胜敌人。如果说他在同根本没有投掷

武器的哥特人作战时，由于选择了哥特人的方阵不能行动的起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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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做战场而成功地运用了这个原则，那末他在同步兵的战法与古

罗马步兵的战法有某些共同点的法兰克人作战时，以及在同骑兵

无疑胜过他的骑兵的波斯人作战时，却遭到了失败。

征服罗马帝国的日耳曼军队，最初主要由步兵组成，而且成

独特的多立斯方阵作战；首领和较富有的人在前列，其余的人在

他们后面。他们的武器是剑和矛。但是，法兰克人有短柄的双刃

斧，在持剑冲锋以前像罗马人掷投枪一样把双刃斧掷入敌阵。他

们和萨克森人在一个时期内保持有值得钦佩的优良的步兵，但征

服各地的条顿人自己逐渐地转服骑兵勤务，而步兵则由被征服的

罗马各行省的居民担任。这样一来，在步兵中服役就被鄙视为奴

隶和农奴的事，因此，步兵的质量也必然相应地降低了。到十世

纪末，骑兵成了在欧洲各地真正决定会战结局的唯一兵种；而步

兵，虽然人数在各国军队中都比骑兵多得多，但只不过是装备低

劣、几乎谁也不想好好地加以组织的一群乌合之众而已。步兵甚

至不算作兵了。ｍｉｌｅｓ〔兵〕这个词成了骑兵的同义词。唯一能够

保持大批步兵的地方就是城市，特别是在意大利和弗兰德。城市

有自己的民军，他们自然都是步兵；但由于近郊的贵族无止境的

纷争，民军保卫城市成为经常性的任务，所以不久又认为用雇佣

兵组成的军队来代替由市民组成的民军是比较合适的；然而，为

了应付紧急情况，民军仍然保存了下来。但就是这样，我们也看

不出城市步兵比贵族召募来的、在作战时总是留下看守辎重的乌

合之众的步兵有什么显著的优越性。至少，在骑士的极盛时期是

如此。在这个时期的骑兵中，每个骑士ｃａｐàｐｉｅｄ〔从头到脚〕全

身披戴着甲胄，骑着同样裹以甲胄的战马。他们的后面都跟随有

装备轻得多的侍从兵和其他许多没有甲胄但装备了弓箭的骑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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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战斗队形中，这些兵是按照类似古代多立斯方阵的编队原则部

署的：重装骑士在第一列，侍从兵在第二列，马弓手殿后。马弓

手由于武器的关系，不久即成徒步队形作战，而且这逐渐成为一

种常规了，因此，他们的战马就主要用于行军，而不是用于攻击。

装备大弓的英国弓箭手（而在南欧则使用弩），运用这种成徒步队

形作战的方法成绩特别显著，很可能正是由于这种原因，成徒步

队形作战的方法很快在马弓手中广泛流行。毫无疑问，在法国的

长期作战中，重装骑士的马匹很快就疲倦不堪，而只适于作为运

输工具使用。在这种可悲的情况下，配备劣马的ｇｅｎｄａｒｍｅｓ〔铁甲

骑士〕不得不下马，组成以最好的一部分步兵（特别是威尔士

人）来补充的长矛手方阵，这是十分自然的；同时，备有仍适于

攻击的马匹的骑士，现在就组成有真正战斗力的骑兵。这种队形

对于防御战极为适合；黑亲王①的各次会战都采用了这种队形，并

且像大家所知道的，都获得了全胜。新的作战方法很快就被法国

人和其他民族采用了，在十四和十五世纪可以认为是几乎通用的

战法。这样，经过了一千七百年，我们差不多又回到了亚历山大

的战术时代，所不同的仅仅是，亚历山大的骑兵是当时新兴的兵

种，是用以加强日趋衰退的重步兵的战斗力的，而这时，由下马

的骑兵组成的重步兵则生动地证明，骑兵正在衰退，步兵又在兴

起。

四、步兵的复兴

在佛来米人的城市（当时世界主要的工业区），以及在瑞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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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区，初次出现了在步兵衰退数百年后重新堪称为步兵的军队。法

国骑士已抵抗不了比利时各城市的织布匠、织呢匠、首饰匠和皮

匠，而勃艮第和奥地利的贵族也抵不住瑞士的农民和牧民。在这

里起主要作用的是良好的防御阵地和轻武器，此外，佛来米人还

有许多火器，而瑞士人则利用当时重装骑士几乎不能到达的地形

作战。瑞士人主要装备有既便于刺击又便于砍杀、而且用来白刃

格斗也不会觉得太长的短戟；后来他们也有了长矛、弩和火器。而

在这以前的一次最有名的会战，即劳平会战（１３３９年）３２０中，他们

除了石头以外没有任何其他远战武器。他们很快就由险峻山地的

小防御战转入平原进攻战，同时采用了比较正规的战术。他们成

纵深的方阵作战；护身器具是轻便的，通常只是前列和两侧的兵

士才有，没有甲胄的兵士则配置在中央。然而，瑞士方阵始终由

三个彼此不同的部分组成：前卫、主力和后卫，这就保证方阵具

有更大的运动性和编成各种战术队形的可能性。瑞士人很快就成

了利用地褶的能手，再加上火器的改进，因而他们能够抵挡骑兵

的袭击；在对付装备有长矛的步兵方面，他们想出了各种各样的

攻入长矛林立的敌阵的方法，在攻入敌阵后，沉重的短戟就给他

们造成巨大的优势，甚至在同披戴铁甲的兵士格斗时也是如此。他

们很快就学会了用方队或十字队形，特别是在火炮和轻火器的支

援下，击退骑兵的攻击。因此，当步兵刚刚又能做到这一点的时

候，骑士的末日就快到了。

约在十五世纪中叶，各城市反对封建贵族的斗争，到处都得

到了当时较大的、统一的君主国国王的响应。结果，各君主国建

立了雇佣军队，一方面是为了镇压这些贵族，同时也是为了实行

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除了瑞士人以外，德国人，紧接着欧洲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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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数国家都开始豢养大批的雇佣兵。这些雇佣兵是用自愿报名的

方法召募来的，他们不管是哪个民族，只要谁给的报酬最多，就

给谁效劳。这些部队，在队形编成方面采用了与瑞士人相同的战

术原则；他们主要装备长矛，并以营为单位编成纵深同正面人数

相等的大方队作战。但是他们的作战条件与防守山地的瑞士人不

同；他们不仅要扼守防御阵地，而且要进攻，不仅要在丘陵地上，

而且要在意大利和法国的平原上作战。不久，他们又面临着当时

轻火器迅速改进的事实。这些情况引起了旧的瑞士战术的某些改

变，改变的情况在各个民族中各不相同，但这一战术的基本特点

在各民族中仍是相同的，即队形编为三个长纵队，其名称已经固

定为前卫、主力、后卫或预备队，虽然实际上并不经常如此。瑞

士人的优势一直保持到帕维亚会战。就在这以前的一个时期，德

国雇佣兵如果不是完全同瑞士军队相等，那也是差不多同它相等

了，而在会战以后，德国雇佣兵就被认为是欧洲的头等步兵。法

国人因为他们的步兵一直不中用，在这时期曾极顽强地试图组织

一支有战斗力的本民族的步兵，然而他们只是以皮卡尔第和加斯

科尼两省的本地人组成了一支步兵。这一时期的意大利步兵根本

不值一提。而西班牙人，由于岡萨洛·德·科尔多巴在对格拉纳

达的摩尔人的战争３２１中最先采用了瑞士的战术和瑞士的武器，他

们很快就获得了非常高的声誉，从十六世纪中叶起就被认为是欧

洲最好的步兵。当时，意大利人以及步其后尘的法国人和德国人，

都把矛的长度由１０英尺增加到１８英尺，而西班牙人却仍保存着

比较方便的短矛，他们由于灵巧，在同持短剑和匕首的对手进行

白刃战时，就成了可怕的敌人。西班牙人在西欧，至少在法国、意

大利和尼德兰，直到十七世纪末都保持了这种声誉。

７６３步  兵



瑞士人根据以往的传统而轻视护身器具，但十六世纪的长矛

手却不赞同这种态度。一当各国军队步兵的战斗素质日渐接近而

形成了一种欧洲式的步兵，那种只将少数披戴胸甲和头盔的兵士

配置在方阵四周的做法就不够合适了。如果说以前瑞士人认为这

种方阵是牢不可破的，那末自从遇到了另一种足以与它相抗衡的

方阵后，它就不再是牢不可破的了。在这种情况下，一套护身器

具就具有一定的意义。只要它不太妨碍军队的运动性，它就能使

军队具有决定性的优势。此外，西班牙人从来不对胸甲抱这种轻

视态度，而且重视它们。这样，胸甲、头盔、护臂、护胫和护手

又成为每个长矛手的一部分常备装具了。此外，还增加了一种剑，

德国人的较短，瑞士人的较长；而有时还有匕首。

五、十六和十七世纪的步兵

在这以前不久，欧洲大陆，除土耳其以外，已经看不到大弓；

在十六世纪的前２５年，法国的加斯科尼人最后一次使用弩。弩到

处都被明火枪代替了。这种本身完善程度不等、或确切些说粗糙

程度不等的火枪，从此便成了步兵的第二类武器。十七世纪的明

火枪是一种构造简陋的粗笨的武器，口径太大，因而除了射程小

以外，不能保证射击最起码的精度相对长矛手胸甲的穿透力。约

在１５３０年左右盛行的一种火器是重火枪，这种枪射击时要搁在叉

形脚架上，因为没有这种支架，射手就不能瞄准。火枪手佩戴有

短剑，但没有护身器具，他们或成散开队形与敌人互射，或成特

殊的疏开的队形扼守防御阵地，或在这种阵地上为长矛手作攻击

准备。不久，火枪手的人数按比例来说比长矛手增加了很多；在

弗朗斯瓦一世在意大利进行的各次会战中，火枪手的人数还比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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矛手少得多，但３０年以后，就至少是相等了。由于火枪手人数的

增加，就必须发明某种战术，以便将火枪手正规地配置在总的战

斗队形中。这一点在被称为匈牙利战斗队形 ［Ｈｕｎｇａｒｉａｎ

ｏｒｄｉｎａｎｃｅ］的一套战术中已经做到了，这种队形是帝国的军队在

匈牙利与土耳其人作战期间创立的。火枪手在白刃战中不能自卫，

所以经常配置在能够退到长矛手后面隐蔽的地方。于是，他们有

时配置在两翼，有时配置在四角上；最常见的是在长矛手的方队

或纵队的四周，围以一列火枪手，同时，火枪手受到后列的长矛

手的保护。最后，把火枪手配置在长矛手两翼的原则被广泛采用，

荷兰人在独立战争时所实行的一套新战术就采用了这一原则。这

套战术的特点，就是每一支军队按照瑞士战术或匈牙利战术所分

成的三个大方阵再作进一步的划分。每个大方阵列成三线，中间

的一线又分为左翼和右翼，两翼之间的间隙至少等于第一线的正

面宽度。全军分编为若干个半团，我们把这种半团称为营；每个

营的长矛手配置在中央，火枪手配置在两翼。前卫的兵力为３个

团，通常队形如下：２个半团为第一线，构成绵亘的正面；每翼之

后又各有１个半团；再后面就是其余２个半团，同样构成绵亘的

正面，与第一线平行。主力和后卫或配置在前卫的翼侧，或配置

在前卫之后，但队形通常同上。这里在一定程度上又回到了原先

的罗马队形，即分成三线和几个不大的独立单位。

帝国的人以及西班牙人认为，必须把他们庞大的军队分成更

多的部分，而不是分成上述三个部分。但是，他们的营，即战术

单位，比荷兰人的大得多，作战时不是成横队，而是成纵队或方

队，并且战斗队形也没有固定的形式，一直到荷兰独立战争时西

班牙人才把他们的军队编成一种大家叫做西班牙旅的战斗队形。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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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这样的大营（每一个常常由若干个团组成）编成１个方队，四

周各有一列或两列火枪手，并且每个角上都有侧防火枪手队；这

４个营之间保持一定的间隙，配置在正方形的四个角上，而且其中

的一角朝向敌方。如果军队合编为１个旅过于庞大，则可分编为

２个旅，这样就构成三线。第一线２个营，第二线４个营（有时只

有３个营），第三线２个营。我们可以看出，如同荷兰的战法一样，

这里也在企图恢复过去罗马的三线制。

在十六世纪发生了另一个重大的变化；重装骑士队被解散了，

雇佣骑兵起而代之。雇佣骑兵像我们现代的胸甲骑兵一样，装备

有胸甲、头盔、双刃刀和手枪。这种骑兵比从前的骑兵行动迅速

得多，因此对步兵的威胁也就更大；但是当时的长矛手却始终不

怕它。由于这一变化，骑兵便统一成为一个兵种，并且在军队中

占相当大的比例，特别是在我们现在所要考察的三十年战争时期。

在这时期，雇佣兵制度盛行于欧洲；依靠战争和为了战争而生活

的人形成了一个阶层；虽然战术可能因此发展了，但是，人员——

组成军队并决定军队的ｍｏｒａｌｅ〔精神状态〕的材料——的质量却

当然因此而受到了损害。在中欧充满了形形色色的雇佣兵队长，他

们以宗教和政治纠纷为借口，掠夺利蹂躏整批国家。兵士的品质

愈来愈坏，一直到法国革命最后废除雇佣兵制度时为止。帝国的

人作战时采用西班牙旅的战法，一线配置４个或４个以上的旅，并

用同样的方法构成三线。瑞典人在古斯达夫 阿道夫时代编成瑞典

旅，每个旅由３个营组成，１个营在前，２个营稍后。每个营展开

成一线，中央是长矛手，两翼是火枪手。这两种步兵（他们的人

数相等）配置时构成绵亘的阵线，彼此都能进行掩护。假定命令

火枪手构成绵亘的阵线，这时中央营即前列营的两翼火枪手便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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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长矛手的前面进行掩护，而其他两营的火枪手则各前进到相应

的翼侧，与前一个营的火枪手取齐构成一线。如果预料到有骑兵

攻击，那末所有的火枪手都应退避到长矛手的后面，而两翼的长

矛手则向前移动，与中央的长矛手取齐成一线，这样，长矛手就

构成绵亘的阵线。战斗队形是以配置在军队中央的各旅编成的两

线构成的，而大量的骑兵则配置在两翼，中间夹杂有小队火枪手。

这套瑞典战法的特点是：长矛手，在十六世纪曾是一种具有巨大

进攻力量的兵，现在已失去了任何攻击的能力。他们成了单纯的

防御工具，其任务是掩护火枪手免遭骑兵的攻击；而骑兵不得不

重新肩负起攻击的全部重担。这样一来，步兵就失去了原来的地

位，而骑兵则恢复了自己的地位。以后，古斯达夫 阿道夫在实战

中取消了当时骑兵所惯用的一种战斗方法——射击；他命令骑兵

始终要手持双刃刀全速冲锋；从这时起，直到恢复在起伏地上作

战时止，凡采用这种战术的骑兵，都可以因为在与步兵较量中取

得巨大的胜利而自夸。这种情况，对于十七和十八世纪的雇佣步

兵来说，是最严酷不过的判决了，然而从执行各种战斗任务这方

面来看，它仍然是历代最有训练的步兵。

对欧洲军队的战术来说，三十年战争总的结果是，无论是瑞

典旅或西班牙旅都不存在了，军队这时开始配置为两线，骑兵构

成两翼，步兵在中央，炮兵配置在这两个兵种的正面前，或两者

之间的间隙上。有时还留有由骑兵编成的或由骑兵和步兵混合编

成的预备队。步兵展开成纵深为６列的横队，火枪已轻便得多，不

用叉形脚架便可进行射击；各国都采用带弹壳的子弹和子弹盒。火

枪手和长矛手合编在同一个步兵营内，这就产生了最复杂的战术

队形变换；而合编的理由是必须建立所谓防骑兵的步兵营或者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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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我们所说的方队。即使在编成简单的方队时，要将中央的６列

长矛手拉开，以便从四面保护那些不能抵抗骑兵的火枪手，这也

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而要用这种方法把一个营编成十字队形、

八角队形或其他一些奇特的队形，那又是多么困难！所以，这一

时期的军事训练方法比任何时候都复杂，除终身服役的兵士外，无

论谁都毫无希望做到哪怕是大体上掌握它。同时，很明显，在敌

人的视界内编成能够击退骑兵攻击的战斗队形的一切尝试，都完

全是枉费心机的。任何有战斗力的骑兵，不等这些营的队形变换

完成四分之一的时候，就早已冲到这种营的中央了。

在十七世纪下半叶，长矛手的人数比火枪手大大减少了，因

为从长矛手丧失全部进攻力量时起，火枪手就成了步兵的真正的

攻击力量。此外，人们发现当时最厉害的骑兵——土耳其骑兵——

经常突破长矛手的方队，但是他们的攻击也经常被排成一线的火

枪手以准确的射击所击退。因此，帝国的人便在自己的匈牙利部

队中完全废除了长矛，而有时用ｃｈｅｖａｕｘｄｅｆｒｉｓｅ〔拒马〕来代替

它，这种拒马是到战场上才装配起来的，并且拒马上的尖刃由火

枪手携带，作为他们常备装具的一部分。在其他国家中也有同样

的情况，军队作战时根本没有长矛手，火枪手在受到骑兵攻击的

威胁时，凭借自己的火力和骑兵的支援来抵抗。但是彻底废除长

矛，还是有赖于如下两种发明：大约在１６４０年法国发明的、并于

１６９９年改进为直到现在还在使用的一种方便的武器——刺刀，以

及大约在１６５０年发明的燧发机。刺刀当然不能完全代替长矛，但

它还是使火枪手有了一定程度的自卫能力，而在这以前，人们认

为火枪手通常是靠长矛手来保护的；燧发机简化了装弹过程，这

样就不仅能用快射弥补刺刀的不足，而且能以此取得大得多的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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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

六、十八世纪的步兵

随着步兵装备中长矛的废除，各种护身器具也就取消了。从

此以后，这一兵种就只由装备有带刺刀的燧发枪的兵士组成。这

种变革是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的头几年，也就是十八世纪的头

几年完成的。这时，我们到处都可以看到大量的常备军，这种常

备军是尽可能用自愿报名的方法——这经常与欺骗和强制的手段

相结合——召募来的，而在必要时则采用强迫征兵的办法。这些

军队到这时才固定地分为５００—７００人的营作为战术单位；营为了

特定的目的又分为连；几个营组成一个团。这样，步兵组织就有

了较固定的形式。用燧发枪射击时所需要的空间比用过去的明火

枪射击时要小得多，因此取消了原来的疏开的队形，而采用密集

的队形，以便在一个地段上容纳尽量多的射手。基于同一原因，战

斗部署中各营之间的间隙也最大限度地缩小了；这样，整个正面

就构成了一条拉长的绵亘的阵线：步兵成两线在中央，骑兵在两

翼。射击原先是按横列进行的，而且每列在射击后都退到后面重

新装填，这时却按排或连进行了：每排的前三列都按照口令同时

射击。这样，每个营都可对面前的敌人不间断地进行射击。每个

营在这种宽横队中都有固定的位置，这种每人都有规定位置的队

形就取名为战斗队形。把军队编成行军队形，使它随时都易于从

行军队形转变为战斗队形，并且每个单位都能迅速地在横队中占

据规定的位置，这是极其困难的。在敌人可以到达的范围内安营

也要考虑到这种要求。因此，军队转移和安营的方法，在这一时

期大大地改进了，然而，战斗队形的笨拙不灵仍然限制了军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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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运动。同时，这种队形过于呆板，除了最平坦的地形以外，什

么地方都不能采用，这就更加限制了战场的选择范围；但在交战

双方受到同样限制时，这种情况就不致使任何一方陷入不利态势。

从马尔普拉克会战时起，到法国革命开始时止，一切道路、村镇

和庄园对步兵来说都是禁地，甚至沟渠或棚栏也几乎被防守它们

的军队视为障碍。

普鲁士步兵是十八世纪最出色的步兵。它主要是由德骚亲王

列奥波特建立起来的。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时期，步兵横队的

纵深由６列减为４列。列奥波特取消了第四列，将普鲁士军队排

成３列。他还采用了装弹铁探条，使他的军队在一分钟之内能装

填和发射５次，而其他军队在一分钟之内却只能勉强发射３次。同

时，他的军队受过在攻击过程中进行射击的训练。但是因为射击

时必须停下来，而整个宽横队又应保持整齐，所以步伐很慢；这

就是所谓鹅步。射击从距敌人２００码的地方开始；横队以鹅步前

进；距敌人愈近，步幅愈小，火力愈强，直到敌人开始退却，或

陷入混乱状态，使得骑兵的侧面攻击和步兵的刺刀冲锋把敌人逐

出他们所占据的阵地时为止。军队总是编成两线；但是因为第一

线中几乎没有间隙，所以第二线很难在必要时支援第一线。普鲁

士国王弗里德里希二世在即位时所承袭的军队和战术就是这样。

看来，一个有天才的人，如果不破坏这种战法，就很少有可能改

进它，而弗里德里希以他所处的地位和他所拥有的兵源要破坏它

是办不到的。但他终于还是制定了一种攻击法和组织了自己的军

队，使得他能够依靠比目前撕丁还要小的王国的资源和英国的微

薄的金钱援助，进行了几乎对整个欧洲的战争。其中的秘诀是很

容易道破的。到当时为止，十八世纪的一切会战都是两军对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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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战：双方军队展开成互相平行的阵线，在正规的平地战斗中厮

杀，不讲什么军事计谋和诈术；较强的一方可能获得的唯一优势，

就是以其两翼包围敌军的两翼。而弗里德里希则将埃帕米农达斯

所发明的斜形攻击法运用于线式战斗队形。他选择敌人的一翼进

行第一次攻击，并且以进行包围的那一翼以及中央的一部分部队

去攻击所选定的一翼，而将其余部队控制在后面。这样，他不仅

由于包围敌军的一翼而获得了优势，而且能以优势兵力击溃受到

这种攻击的敌军。其余敌军不可能前来援救，因为他们被固定在

线式战斗队形中的自己的位置上；攻击部队在一翼上取得胜利后，

其余部队立即前进取齐并对中央的敌军展开正面攻击；这时，原

来已开始攻击的一翼在粉碎敌人的一翼以后，则转而猛攻中央敌

军的翼侧。这确实是唯一可取的方法，采取这个方法既可以保持

线式队形，又可以用优势兵力攻击敌军战斗队形的任何一部分。可

见，一切都取决于如何组织攻击的一翼的兵力，所以，弗里德里

希总是在笨拙不灵的战斗队形所允许的范围内尽量加强这一翼。

他经常在攻击的一翼的第一线步兵之前，配置一线掷弹兵或精兵

作为前卫，以保证在第一次攻击中就取得最大的胜利。

弗里德里希用来提高其军队水平的另一办法就是改编骑兵。

古斯达夫 阿道夫的理论被遗忘了。骑兵不再依靠双刃刀和勇猛的

攻击取胜，除了极少数例外，已恢复了使用手枪和马枪作战的方

法。因此，在十八世纪初的战争中骑兵攻击成功的战例不多；在

普鲁士，骑兵特别被忽视。但是弗里德里希恢复了骑兵持双刃刀

全速冲锋的老办法，并且建立了历史上无与伦比的骑兵。他的很

大一部分胜利都是依靠这支骑兵取得的。当他的军队成了欧洲模

范的军队的时候，为了迷惑别国的军事家，他竟把战术队形变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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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法弄得异常复杂，其实这些复杂的战术队形的变换一点也不

适于真正作战，只不过是用以掩饰他取胜方法的简单罢了。他在

这一点上做得很成功，以致他自己的部属比其他任何人都受骗更

深，他们确信这些复杂的编队方法是他的战术的真正实质。这样

一来，弗里德里希就不仅给普鲁士人从此以后所特有的呆板和机

械练兵方法奠定了基础，而且实际上造成了他们以后在耶拿利奥

埃尔施太特蒙受空前耻辱的原因。

除了我们上面所谈到的一贯成密集队形作战的基干步兵以

外，还有一种不参加大会战的特种轻步兵。这种步兵的任务是进

行游击战；奥地利的克罗地亚人非常适于进行游击战，但是不适

用于任何其他目的。欧洲的其他国家也仿效与土耳其接壤的边屯

区３２２的这些半野蛮人组成了自己的轻步兵。但在古代和中世纪直

到十七世纪，轻步兵在大会战中曾采用过的散兵战，已完全不采

用了。只有普鲁士人以及步其后尘的奥地利人，组织了一两个猎

兵营。这是由防止偷猎的守卫人和守林人组成的，他们都是打得

很准的射手，在作战时分布在整个正面上，射击敌人的军官；但

是他们人数很少，所以不见得有什么作用。散开队形的恢复是美

国独立战争的结果。当时，欧洲军队的兵士被用强制手段和严厉

办法控制在队列里，不可能受命去进行散兵战，而在美国，他们

却不得不同那些虽未受过常备军的正规训练、但射击准确而又善

于使用步枪的居民作战。地形对居民是有利的；他们并没有企图

进行他们最初所不会的机动，而是本能地采用了散兵战。这样，累

克辛顿在康克德战斗３２３就开辟了步兵史上的新纪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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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法国革命时期和十九世纪的步兵

当欧洲同盟的军队侵入革命的法国时，法国人所处的地位与

在这不久前美国人所处的地位大致相同，所不同的只是法国人没

有那样有利的地形。为了按照旧的线式战术与业已侵入或即将侵

入本国的人数众多的敌军作战，法国人必须有受过良好训练的兵

士，但是这样的兵士并不多，而没有受过训练的志愿兵却很多。虽

然志愿兵曾在时间许可的范围内受过一些线式战术基本动作的训

练，但一进入火线，展开成横队的志愿兵的各营便自动地散开，成

为散兵群，利用每一地褶，防避敌人的火力；同时，当做一种预

备队的第二线，常常一开始就卷入战斗。此外，法国军队的编制

也与敌军大不相同。它不是把各营编成单一的、不灵活的横队，而

是编成若干个师，每个师由炮兵、骑兵和步兵组成。意外地新发

现了一个重大的事实，即问题不在于使营在战斗队形中“严格规

定的”位置上作战，而在于使营在接到命令后进入战线和很好地

作战。因为法国政府很穷，所以十八世纪的帐篷和庞大的辎重都

被取消了；实行了露营；军官个人的行囊，在别国军队中要占运

送物资的很大一部分，但在法国已减少到军官可以随身携带的程

度。军队不是从兵站仓库领取粮食，而是指靠在经过的地区就地

征集。这样一来，法国军队就具有敌人完全料想不到的运动性和

易于编组战斗队形的能力。战败时，他们几个小时就摆脱了追击

的敌人；进攻时，他们可以在敌人还没有发觉以前就出现在敌人

意料不到的地点，出现在敌人的两翼。法国军队的这种运动性，以

及同盟国军领导者之间的互相猜忌，使法军得到了一些喘息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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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训练志愿兵和制定在他们当中开始萌芽的新的一套战术。

我们发现，从１７９５年起，这套新战术已开始具有某种将散开

队形和密集纵队结合起来的形式。后来，又增加了横队，但不像

以前那样全军都排成横队，而只是在认为情况需要时个别的营展

开成横队。当然，这种必须经过较系统的训练才能采用的战法，是

法国革命的非正规部队到最后才采用的。３个营组成半旅，６个营

组成旅，２个或３个步兵旅组成师；此外，每个师还有２个炮兵连

和一定数量的骑兵；若干个这样的师组成军团。当师与敌人遭遇

时，前卫的散兵即占据防御阵地，而前卫则在全师到达之前作为

散兵的预备队。然后，各旅都组成两个横队和一个预备队，但各

营则成纵队，其间隙的大小不固定；战斗队形中的间隙，则由骑

兵和预备队掩护。战斗队形已不像从前那样一定要成为绵亘的直

线；它可根据地形向任何方向弯曲，因为这时已不再选择光秃的

平地做战场；相反，法国人宁愿选择起伏地，他们的散兵在整个

战线前构成散兵线，冲入他们所能攻占的每个村镇、庄园或小树

林。如果第一线各营展开，那末，这些营通常都很快地变成散开

队形；而第二线各营则总是保持纵队，并且用这种队形向敌人纵

深很小的横队攻击，通常都取得很大的战果。由此可见，法军的

战术队形逐渐演变为两线制，每一线均由成密集纵队的营组成，这

些营配置成ｅｎéｃｈｉｑｕｉｅｒ〔棋盘形〕，散兵在正面前，预备队集结在

后方。

拿破仑就正是在这一发展阶段遇到了法国革命创立的战术。

当他一掌握政权，对此可以有所作为的时候，他便开始进一步发

展这一套战术。他把军队集中在布伦兵营，施以正规训练。他着

重训练兵士在担任预备队时成密集队形配置在不大的地区内，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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迅速展开成横队。他把２个或３个师编成一个军，以便于指挥。他

建立了新的行军队形，并使它达到了极完善的地步。这种队形的

特点在于把军队分布在相当广阔的地区内，使他们能够依靠当地

的物资储备供养自己，同时在于使军队保持一定程度的集中，以

便在遭受攻击的一部分军队可能被敌人击溃以前能够在任何一点

集合。从１８０９年战局起，拿破仑就开始制造新的战术队形，例如，

由整旅整师组成的长纵队。但是，这种纵队很不成功，以后就再

也没有出现过。１８１３年以后，法国的一套战术成了欧洲大陆各国

的共同财富。旧的线式战术和募兵制被彻底废除了。各国都规定

每个公民有服兵役的义务，并实行了新的战术。在普鲁士和瑞士

每个公民都应服现役，而在其他国家则采用征兵制：青年都要抽

签，以确定应服兵役的人。到处都实行预备役制度，将一部分已

受过军事训练的人复员回家；这样，平时的开支不大，而战争一

旦爆发又能拥有大量受过训练的兵士。

从这时起，步兵的装备和编制起了某些变化，其原因一方面

是轻火器生产领域内的进步，另一方面是法国步兵同阿尔及利亚

的阿拉伯人的冲突。一向爱使用步枪的德国人，增加了他们的猎

兵营；而感到必须在阿尔及利亚装备射程较远的武器的法国人，终

于在１８４０年建立了一个猎兵营，装备了经过改良、命中率大而射

程远的步枪。这个营的兵士学会了各种队形变换，甚至用一种跑

步（ｐａｓｇｙｍｎａｓｔｉｑｕｅ）进行远距离行军，不久就表现出了高度的

战斗力，因而又组成了一些新的营。这样，新式的轻步兵就建立

起来了，但已经不是由猎人和守林人组成，而是由最健壮灵活的

兵士组成。步枪的射击精度和远的射程同兵士的灵活和刻苦耐劳

结合起来了，因此，这些新建立的部队无可争辩地胜过当时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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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步兵。同时，在基干步兵中也采用了ｐａｓｇｙｍｎａｓｔｉｑｕｅ，现在各

国军队已都把跑步当做步兵的重要训练项目之一——这在过去，

甚至拿破仑也会认为是极不合理的。

法国军械师（德尔文和庞沙腊）所设计的新式步枪的成功，很

快就引起了新的改进。线膛枪采用了圆雏形的弹丸。米涅、罗伦

兹和威金逊发明了一些新的方法，使弹丸很容易沿枪膛下滑，同

时使铅弹在滑至枪膛的下端后扩张而嵌入膛线，这样，就产生了

保证射击效果所必需的旋转运动和力量。另一方面，德雷泽发明

了针发枪，这种枪从后面装填，并且不需要专门的导火具。所有

这些步枪都能杀伤１０００码距离上的目标，并且像普通的滑膛枪

一样容易装填。于是产生了用这些步枪装备所有步兵的想法。英

国首先实现了这个想法。早已准备采取这一步骤的普鲁士随后也

实现了这个想法，接着是奥地利和德意志各小邦，最后是法国。俄

国以及意大利和斯堪的那维亚各国，到目前为止仍处于落后状态。

这种新武器完全改变了作战的特点，但不是朝着战术理论家所期

望的那个方向；所有这些都是基于很简单的数学原因。只要画出

这种弹丸的弹道，就可以很容易地说明，在测定目标距离时如果

有２０或３０码的误差，就根本不可能命中３００或３５０码以外的目

标。此外，在教练场上，各种距离都是已知的，而在战场上则是

未知的，并且每分钟都在变动。如果步兵配置在防御阵地上，并

且有时间测量达到正面前显著地物的距离，那末在３００—１０００码

距离内对攻击的敌人就将具有巨大优势。对方要消除这种优势，只

有迅速跑步前进，在相隔守敌３００码的距离外不进行射击，因为

在３００码以内双方的火力是同样有效果的。在这种距离上，双方

成两条严整的散兵线进行的互射将非常猛烈，大量子弹将命中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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哨和预备队，以致勇敢的步兵除了在４０或５０码的距离上进行齐

射，一有机会即向敌人猛扑以外，再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这些

原则首先是由普鲁士少校特罗塔从理论上加以阐述的，随后由法

国人在不久前的对奥战争３２４中成功地运用了。所以这些原则将成

为现代步兵战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特别是在运用这些原则来对

付像普鲁士的针发枪那样装填迅速的武器时，如果能取得同样良

好的效果，那就更是如此。用同一型式的线膛枪装备所有步兵，就

将消除轻步兵和基干步兵之间至今还存在着的差别，就将建立一

支能够执行任何任务的步兵。显然，这就是这一兵种进一步发展

的方向。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５９年９月—１０月

１０日左右

载于“美国新百科全书”１８６０年版

第９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美国新百科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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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恩 格 斯

海  军
３２５

  海军——一个国君或国家所拥有的军舰的总称。古代各国海

军虽然往往有很多船只，但是在船只的大小、动力和进攻力方面

则根本不能同现代海军相比。腓尼基、迦太基、希腊和罗马的海

船是一种不能在风暴天气里航行的平底船；海上风暴对于它们是

一种致命的威胁；它们只能沿海岸缓慢行驶，夜间则停泊在小港

湾或海湾内。对于这种船说来，横渡希腊与意大利之间的或非洲

与西西里之间的海面是一桩危险的事情。这种船承受不住我们现

代军舰常用的那种帆的重压，因此仅备有小帆，它们依靠桨的力

量只能缓慢地航行。当时还没有发明罗盘，还不知道经纬度，在

航行中唯一的向导是岸标和北极星。进攻手段的效能也很差。弓

箭、梭镖、笨重的弩炮和弹射器是仅有的能用于远距离作战的武

器。在海上，在两只交战的军舰直接接触以前，是不可能给敌方

以任何严重的损伤的。因此海战只有两种可能的方法：或者是冲

向敌舰，用舰头坚硬的铁尖猛撞敌舰的舷，将它击沉；或者是舷

并舷靠拢敌舰，将它钩住并立刻和它进行接舷战。自从第一次布

匿战争结束了迦太基的海上霸权３２６以后，古代史上就再也找不到

具有丝毫研究价值的海战了，而罗马统治权的建立，很快就消除

了以后在地中海发生任何海战的可能。

２８３



我们现代海军真正的诞生地是北海。大约在大批的中欧条顿

族人起来为打倒腐败的罗马帝国、复兴西欧而斗争的时候，他们

在北海沿岸的同伙——弗里西安人、萨克森人、盎格鲁人、丹发

人和斯塔的那维亚人——开始了航海。他们的船是一种稳定的、坚

固的海船，龙骨凸起，两端尖削，他们在这种船上大都只使用帆，

并且不怕在波涛汹涌的北海上受到风暴的突然袭击。盎格鲁人和

萨克森人就是乘这种船从易北河和埃德尔河的河口航行到不列颠

的海岸，而诺曼人则乘这种船进行了海盗式的探险，东面到达了

君士坦丁堡，西面到达了美洲。这种敢于横渡大西洋的船只的建

成，在航海业中引起了全面的革命，因此还在中世纪结束以前，在

欧洲所有沿海地区就都采用新式尖底海船了。诺曼人航海时所使

用的船大概不太大；排水量无论如何不超过１００吨，有一根或者

最多两根张着纵帆的桅杆。

在一个长时期内，无论是造船业还是航海业看来都没有变化；

在整个中世纪内，使用的船只都不大，诺曼人和弗里西安人所固

有的那种胆气也消失了。所有的改进都是意大利人和葡萄牙人做

出的，他们成了当时最勇敢的航海者。葡萄牙人开辟了去印度的

航线，两个在外国服务的意大利人哥伦布和卡博特则继诺曼人莱

夫之后最先横渡了大西洋。远涉重洋的旅行成为当时必需的事情，

而这就要求有大型的船只。同时，由于需要给军舰甚至商船装备

重炮，也要求增大船只的尺寸和吨位。常备陆军产生的原因，也

同样成为常备海军产生的原因，而且只有从这时起，我们才能谈

到真正的海军。这时展现在一切海洋国家面前的殖民事业的时代，

也就是建立庞大的海军来保护刚刚开辟的殖民地以及与殖民地的

贸易的时代。从此便开始了一个海战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频繁、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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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武器的发展比以往任何时候更有成效的时期。

亨利七世奠定了不列颠海军的基础，他建造了第一艘军舰，名

为“伟大的哈利号”。亨利七世的继承者①创立了归国家所有的正

规的常备海军，其中最大的军舰命名为“上帝的亨利号”。这是到

那时为止所建造的一切军舰中最大的军舰，它有８０门火炮：一部

分配置在两层普通的连续的火炮甲板上，一部分配置在舰首和舰

尾的补助平台甲板上。这艘军舰有４根桅杆，它的吨位约为１０００

到１５００吨。到亨利八世逝世的时候，整个不列颠海军大约有５０

艘帆船，排水量共计为１２０００吨，乘员为８０００名（包括水兵和

海军陆战队）。这个时期的大型军舰都很笨重，前甲板和后甲板很

高，也就是说舰首和舰尾的上层建筑很高，因此军舰很不稳定。我

们有资料考证的第二艘大军舰是“海上霸王号”，后来称为“英王

号”，它建成于１６３７年，这是我们掌握有近乎完全确凿的武器装

备资料的第一艘军舰。它有三层连续甲板、前甲板、后半部甲板、

中后部甲板、后甲板和舰尾指挥室；下甲板上有３０门四十二磅和

三十二磅炮；中甲板上有３０门十八磅和九磅炮；上甲板上有２６门

大概是六磅和三磅的轻炮。此外，它还有２０门追击炮，在前甲板

和后半部甲板上还有２６门火炮，但在内河执行一般任务时舰上的

炮减为１００门，因为携带全部火炮可能使军舰负担过重。关于小

型战船，我们的资料是极端缺乏的。

１６５１年，军舰分为６级。但是，此外还有许多种不列等级的

舰船，如三桅横帆船、囤船，稍后还有炮船、纵火船和座艇。据

一份关于１６７７年整个英国海军舰船的统计材料所载，最大的一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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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三层甲板舰装备有２６门四十二磅炮、２８门二十四磅炮、２８门

九磅炮、１４门六磅炮以及４门三磅炮；最小的两层甲板舰（五

级）装备有１８门十八磅炮、８门六磅炮、４门四磅炮，即共计３０

门火炮。整个海军由１２９艘舰船组成。１７１４年海军共有舰船１９８

艘，１７２７年共有１７８艘，１７４４年共有１２８艘。此后，随着船数的

增多，舰船的尺寸也在增大，而随着吨位的增加，武器装备的重

量也在增加。

第一艘相当于我们现代巡航舰的英国军舰，是罗伯特·达德

利爵士早在十六世纪末建造的。但是过了整整８０年以后，这种首

先在南欧各国出现的军舰才被英国海军广泛采用。有一个时期，英

国人对于巡航舰高速性的意义认识不足。不列颠军舰装备的火炮

总是太多，因此舰上的底层炮门仅高出水面３英尺，在暴风雨的

天气里是无法打开的。此外，武器装备过重，使军舰的航海性能

也大为降低。西班牙人和法国人在保持同样数量火炮的条件下，却

增大了军舰的排水量，因此他们的军舰能够装备口径更大的火炮，

能携带更多的储备品，而且还具有更大的浮力和高速性。十八世

纪上半叶排水量约为７１０吨的英国巡航舰，有４４门九磅到十二磅

的炮和几门十八磅炮。到１７８０年建成了排水量为９４６吨的巡航

舰，装备有火炮３８门（大部分是十八磅的）。从这里我们可以看

到明显的改进。在这一时期武器装备与英国军舰相同的法国巡航

舰，排水量平均多１００吨。大约在同一时期内（十八世纪中叶），

较小的军舰开始比较明确地像现在这样区分为：轻巡航舰、两桅

横帆船、小型两桅船和纵帆船。

１７７９年发明了一种新式火炮（大概是英国将军梅耳维耳发明

的），这就使大多数国家的海军的武器装备起了很大变化。这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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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炮身很短的大口径炮，类似榴弹炮，但它是用来以小量装药在

近距离上发射实心弹的。这种炮最初由苏格兰卡伦铁业公司制成，

所以叫卡伦炮。这种炮的齐射在远距离射击时是无效的，但在抵

近射击时对于敌舰的木质部分可造成极严重的破坏。这种炮的炮

弹由于飞行速度较小（装药量少），能造成较大的弹孔，更加严重

得多地破坏船只的木质部分，造成许多特别危险的裂缝。同时由

于这种炮比较轻便，就能比较容易地将几门这样的炮配置在军舰

的后甲板、中后部甲板和前甲板上。到１７８１年，英国海军中已有

４２９艘军舰除普通火炮外还装备了６—１０门卡伦炮。我们在阅读

法国战争和美国战争时期的海战报告时，应当注意到英国人从来

没有把卡伦炮计算在军舰火炮数目之内，例如不列颠巡航舰通常

有３６门炮，但如果把舰上的卡伦炮包括进去，它实际上就有４２门

以至更多的火炮。在与革命的法国作战时，英国军舰由于使用卡

伦炮，在全舷齐射时所发射的炮弹的重量占优势，这就使得英国

人在近距离进行的战斗中获得多次胜利。但卡伦炮毕竟只是临时

用来加强８０年前就已存在的那种较小型军舰的战斗力的一种武

器而已。各级军舰的尺寸一经增大，便开始不用卡伦炮了，目前

这种炮大都已被其他型式的火炮所代替。

在军舰结构方面，法国人和西班牙人大大超过了英国人。他

们的军舰比不列颠军舰大，外形也比较美观，他们的巡航舰在尺

寸和航海性能方面特别优于英国巡航舰。许多年来，英国巡航舰

都是仿照１７８２年缴获的法国“赫柏号”巡航舰建造的。随着军舰

长度的增加，舰首和舰尾的高大的上层建筑——前甲板、后甲板

和中后部甲板——缩小了，因而提高了军舰的航海性能。这样，军

舰就逐步具备了现代军舰那种比较美观的外形和高速性。在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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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大的军舰上，人们不是去增加火炮的数目，而是去加大每一

门火炮的口径、重量和长度，以便能使用全装药和达到最大的直

射距离，这样就能在远距离上开火。二十四磅以下的小口径炮在

大军舰上已经绝迹。而其余火炮的口径也被简化，每艘舰上不超

过两种口径，最多三种口径。因为战列舰的下甲板最为坚固，所

以配置有口径与上甲板上的相同、但更长更重的火炮，以保证至

少有一层火炮能够向尽可能远的距离射击。

约在１８２０年，法国将军佩克桑有一项对于海军的武器装备具

有很大意义的发明。他设计了一种炮尾部有狭小药室的大口径火

炮，并开始用这种“发射爆炸弹的加农炮”（ｃａｎｏｎｓｏｂｕｓｉｅｒｓ）以

小射角发射空心弹。虽然在德国早已有人以二十四磅甚至十二磅

短管炮使用爆炸弹对筑城工事进行过平射，但到当时为止还只有

岸防炮台的榴弹炮用空心弹射击过军舰。拿破仑非常了解爆炸弹

命中军舰木舷时的破坏作用，因此他在布伦给准备用来征讨英国

的大部分炮舰装备了榴弹炮，并且确定了一条规则，即应当用命

中后才爆炸的炮弹来射击军舰。这时，佩克桑的发射爆炸弹的加

农炮的出现，就使军舰能装备这样一种火炮，这种火炮以最低伸

的弹道发射爆炸弹，因而能在舰对舰的海战中使用，并能保证与

发射实心弹的旧式火炮相同的命中率。新式火炮不久就被各国海

军用作武器，经过各种改进之后，现在已经成为所有大型军舰武

器装备中的重要部分。

这以后不久，有人开始尝试把蒸汽发动机运用到军舰上，就

像富尔顿把它装在商船上一样。从内河轮船发展到近海轮船并逐

渐发展到远洋轮船的过程是缓慢的，蒸汽军舰的发展也同样缓慢。

这是因为当时只有明轮蒸汽舰的缘故。明轮和一部分机器暴露在

７８３海  军



敌人的火力之下，只要命中一弹，就不能再用；它们占去了舰上

的大部分位置；此外，机器、明轮和煤的重量使舰船的容量大大

减小，以致根本谈不到给它们装备大量长管重炮的问题。因此明

轮蒸汽舰无论如何不能成为战列舰，但是它的航速快的优点，使

它能够同通常在敌人翼侧活动以获得战果或掩护退却的巡航舰媲

美。目前巡航舰的尺寸和武器装备，正好使海军能大胆地使用它

独立巡航，同时它的优良的航海性能又使它能够及时退出众寡不

敌的战斗。任何巡航舰的航海性能都远远不如蒸汽舰，不过蒸汽

舰没有良好的武器装备，就不可能完成自己的使命。蒸汽舰根本

无力同巡航舰进行正规的舷炮战；蒸汽舰上的地方不够，它的火

炮必然常常比帆力巡航舰的火炮少。这里比任何地方都适于使用

发射爆炸弹的加农炮。蒸汽巡航舰上所减少的火炮数目，可以从

发射爆炸弹的加农炮的口径和所发射的炮弹的重量方面得到弥

补。起初这种炮只用来发射爆炸弹，但不久前已开始把它们（特

别是舰首和舰尾的追击炮）造得这样重，以致在使用全装药时可

以把实心弹发射到很远的距离。此外，由于火炮数量减少，就可

以在甲板上设置旋转平台和敷设滑轨，使全部或大部分火炮能够

移动，以便向任何方向射击。依靠这一点，蒸汽巡航舰的进攻力

几乎增加一倍；２０门火炮的蒸汽巡航舰可以使用上的火炮数量，

至少与装备有４０门火炮但每舷只有１８门火炮的帆力巡航舰可以

使用上的火炮数量相等。因此现代大型明轮蒸汽巡航舰是威力最

大的军舰之一。它在火炮口径和射程方面的优势，以及它的速度，

使它能在帆力舰很难给予任何有效还击的距离上杀伤对方；同时

当加速发展会战对它有利时，它还可以利用它发射的炮弹的重量

所造成的那种破坏力来做到这一点。明轮蒸汽舰的缺点仍然是；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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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发动机暴露在敌人直接瞄准火力之下，成为一个很大的目标。

对于那些较小的舰船，如轻巡航舰、侦察船以及其他一些在

海战中虽然不起什么作用但在整个战局过程中则有很大用处的轻

便船只，蒸汽的巨大优越性立即就被承认了，因此大多数国家的

海军都根据需要建造了大量的这一类的明轮船。运输船只的情形

也是如此。在运送陆战队登陆时，轮船不但能够把航海时间缩短

到最低限度，并且使人们能够几乎绝对准确地计算出到达指定地

点的时间。运送军队的工作大为简便了，而如果考虑到每个海洋

国家都有大量蒸汽商船在必要时可作为运输船只使用，情况就更

是如此。正是根据这些理由，茹安维尔亲王在他的一本著名的抨

击性小册子３２７中说：蒸汽在海战条件方面引起的变化如此之大，以

致法国攻入英国，已不再是不可能的了。但是，只要担负决定性

行动的军舰即战列舰还仅仅是些帆力舰，那末蒸汽的利用就不可

能使进行大规模海战的条件发生重大变化。

随着螺旋推进器的发明，就有了一种必然使海战发生根本变

革并且使所有的军舰变为蒸汽舰的手段。但是，在发明螺旋推进

器以后过了整整１３年，才在这方面迈出了第一步。在新式军舰设

计和建造方面一贯走在英国人前面的法国人，首先迈出了这一步。

１８４９年，法国工程师杜毕伊·德·洛姆终于建造了第一艘螺旋推

进器战列舰——装备有功率为６００匹马力的发动机和１００门火炮

的“拿破仑号”。这艘军舰不完全依靠蒸汽的力量；螺旋推进器和

明轮不同，它使军舰能够保持帆力舰的整个形状和索具，并且能

够随心所欲地只利用蒸汽或只利用帆力或者同时利用二者来航

行。因此，这种军舰随时能够利用帆来节省用煤，以备急需；所

以它对加煤站的依赖性比旧的明轮蒸汽舰要小得多。由于它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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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使用帆，并且由于它的蒸汽发动机的功率还太小，不能使它达

到相当于明轮蒸汽舰的速度，所以“拿破仑号”和其他同类的军

舰都被称为辅助蒸汽舰。但是，此后即建成了拥有功率相当强大

的蒸汽发动机的战列舰，这种发动机使军舰能够以螺旋推进器所

能造成的最大速度航行。鉴于“拿破仑号”的成功，法国和英国

不久就开始建造螺旋推进器战列舰。俄国战争①又进一步推动了

军舰建造业的这种根本性的改革。当人们已经知道给大部分造得

很好的战列舰装上螺旋推进器和机器并不特别困难时，把一切军

舰变为蒸汽舰就只是一个时间问题。现在，任何一个海上强国都

不想建造大型帆力舰了。几乎所有新建造的军舰都是螺旋推进器

蒸汽舰，只有少数还需用于某种目的的明轮蒸汽舰例外。而到

１８７０年，帆力舰就差不多像今天手摇纺车和滑膛枪那样过时了。

由于克里木战争的需要，出现了两种新式军舰。第一种是蒸

汽炮艇或臼炮艇，它最初是英国人为了准备攻击喀琅施塔得而建

造的。这是一种小船，吃水４—７英尺，装备１—２门射程重炮或

１门重臼炮；炮艇主要在航行困难的浅水中使用，臼炮艇则在远距

离轰击筑有工事的海军兵工厂时使用。这种舰艇能极好地完成它

们的使命，在未来海战中无疑将起重要的作用。斯维阿波尔格战

斗表明，臼炮艇使舰队获得过去从未有过的那种对要塞轰击而不

致遭到还击的能力，因而完全改变了舰队和要塞之间攻防力量的

对比。在３０００码的距离上，臼炮艇可以破坏像一个城市这样大的

目标，而它们本身则由于面积小而十分安全。在相反的场合，炮

艇在岸防炮台的配合下也能加强防御，并为进行海战提供至今还

０９３ 弗·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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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分缺乏的、可作为先驱舰的轻便舰艇。

第二种是炮弹穿不透的装甲浮动炮台，它最初是法国人为了

攻击岸防工事而建造的。这种浮动炮台只在金布恩附近试用过３２８，

即便是用来对付这个小要塞的不坚固的胸墙和生锈的火炮，也没

有获得特别大的战果。可是，看来法国人对它很满意，所以此后

还是继续试制装甲舰。他们建造了一种炮艇，在其前甲板上设置

了一道炮弹穿不透的特别的钢质护板，用以掩护火炮和炮手。但

是，如果说浮动炮台尚且笨重不灵，需要拖曳，那末这种炮艇就

经常由于船头下沉而根本不适于航行。然而法国人还是建造了一

般包着钢板的蒸汽巡航舰“光荣号”。据说，这艘军舰是炮弹穿不

透的，行驶很快，并且完全经得起风浪的袭击。关于这种炮弹穿

不透的巡航舰在海战中可能引起的变革有一种最夸大的说法。有

人声称，战列舰已经过时，大规模海战的结局已转而由这种装备

有一个炮台的、周围裹着炮弹穿不透的装甲的巡航舰来决定了；这

种巡航舰好像是任何一艘木质三层甲板舰都敌不过的。这里不是

讨论这些问题的地方，但我们可以指出，设计一种足以穿透铁甲

或钢甲的威力强大的线膛炮并把它装置在军舰上，比起建造包着

很厚的金属板以抵御这种火炮的实心弹或爆炸弹的舰船来，要容

易得多。至于“光荣号”，我们毕竟还没有确实知道它是否经得起

风浪；据说，由于它不能装载足够的煤，所以在海上依靠蒸汽航

行的时间不能超过三天。它的不列颠对手“勇士号”的能力如何，

我们还不了解。毫无疑问，在缩减武器和储煤量并且改变舰船构

造之后，是可以造成一种完全不怕远距离和中距离射来的炮弹、同

时又能很好发挥轮船优点的军舰的。但是，在炮兵学进步如此迅

速的时代，今后是否应当建造这一类军舰，是很值得怀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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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由于线膛炮的使用而在炮兵中发生的变革对于海战的影

响，看来比装甲舰可能发生的影响要重大得多。每一门名副其实

的线膛炮，都能赋予远距离射击以这样大的精确性，以致原来海

军炮在这种距离上射击效果不大的情况，看来很快就将成为过去。

此外，线膛炮可以使用长炮弹和减装药，因此就能大大减小舷炮

的口径和重量，而如果保持原来的口径，则可取得比以前大得多

的效果。重５６英担的三十二磅线膛炮所使用的长炮弹，不但在重

量方面，而且在侵彻力、射程和命中精度方面，都超过重１１３英

担的１０英寸滑膛炮的球形炮弹。如果装备战线膛炮，每艘军舰的

进攻力至少可增加两倍。同时，发明一种触及船舷即行爆炸的着

发炮弹也有非常迫切的需要。球形炮弹旋转不定，是做不到这一

点的，因为当它命中目标时，它的着发引信不是经常处在应处的

位置，所以不一定会爆炸。但是线膛炮发射的长炮弹则围绕纵轴

旋转，总是能够以弹头撞击目标，因此弹头信管上一个简单的着

发火帽就能使炮弹触及船舷即行爆炸。迄今所发明的任何一艘装

甲军舰，遭到两层甲板舰的舷炮用这种炮弹进行的两次齐射，恐

怕是没有不被击坏的，更不用说那些穿进炮门而在甲板之间爆炸

的爆炸弹了。线膛炮必然使那种适于使用卡伦炮的近距离战斗在

很大程度上成为过去；机动重新获得巨大的意义，而由于蒸汽使

交战中的舰船不依赖于风向和水的流向，所以未来海战的战法就

将更加接近于陆上会战的战法，并且将服从陆上会战的战术原则。

现代海军的军舰分为不同的等级，从第一级起到第六级止。但

因为这些等级可以任意更改，所以最好还是用普通的方法来给军

舰分类，即把它们分为：战列舰、巡航舰、轻巡航舰、两桅横帆

船、纵帆船等等。战列舰是最大的军舰，其任务是在决战中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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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斗队形，并依靠向敌舰发射的炮弹的总重量决定会战的结局。战

列舰有三层甲板舰或两层甲板舰，换句话说，它们有三层或两层

配置着火炮的掩蔽甲板。这些甲板称为下甲板、中甲板和主甲板

（或上甲板）。上甲板的顶上起初只铺有后甲板、中后部甲板和前

甲板，而现在则铺有从舰首到舰尾的连续露天甲板。这层露天甲

板的各部分仍旧称为后甲板、中后部甲板和前甲板（舰中部的上

层建筑部分，称为中前部甲板），并且也配置有火炮，主要是卡伦

炮。因此实际上两层甲板舰有三层火炮，而三层甲板舰则有四层

火炮。最重的火炮当然配置在下甲板上。火炮配置的位置高水面

越高，火炮的重量就越轻。各层甲板上火炮的口径通常是一样的，

因此要达到以上要求，就要把火炮本身的重量减轻，这样一来，上

甲板上的火炮就只能使用减装药，当然也就只能进行近距离射击

了。这方面唯一的例外是追击炮，这种炮配置在舰首和舰尾，即

便是配置在前甲板或后甲板和中后部甲板上，也仍然具有最大限

度的长度和重量，因为它们是用来进行最远距离的射击的。例如，

英国战列舰的舰首炮和舰尾炮不是发射爆炸弹的８英寸和１０英

寸加农炮便是发射实心弹的五十六磅（口径为７．７英寸）和六十

八磅（口径为８．１３英寸）加农炮，其中一门装置在前甲板的旋

转平台上。英国海军的一级军舰上通常有舰尾炮６门，舰首炮５

门。这种军舰上其他的武器装备列于下表；

３９３海  军



火 炮 位 置 火 炮 形 式
重量
（英担）

长   度
火炮数目
（门）

下甲板

下甲板

中甲板

中甲板

上甲板

前甲板、后甲板

和中后部甲板

发射爆炸弹的８

 英寸加农炮

三十二磅炮

发射爆炸弹的８

 英寸加农炮

三十二磅炮

三十二磅炮

三十二磅炮

三十二磅卡伦炮

６５

５６

６５

５０

４２

４５

１７

９英尺

９英尺６英寸

９英尺

９英尺

８英尺

８英尺６英寸

４英尺

４

２８

２

３２

３４

６

１４

 共 计 ………… １２０

  较小型的战列舰的武器装备依据相同的原则配备。为了比较

起见，我们将法国一级军舰上的武器装备也列举出来，即：下甲板

上有三十磅长管炮３２门；中甲板上有发射爆炸弹的八十磅加农炮

４门，三十磅短管炮３０门；上甲板上有发射爆炸弹的三十磅加农

炮３４门；前甲板、后甲板和中后部甲板上有发射爆炸弹的三十磅

加农炮４门，三十磅卡伦炮１６门；共计火炮１２０门。法国的发射爆

炸弹的八十磅加农炮的口径比英国８英寸炮的口径大０．８英寸；

发射爆炸弹的三十磅加农炮和发射实心弹的三十磅炮的口径比英

国三十二磅炮的口径稍大一些，因此法国人在发射的炮弹的重量

方面占优势。现在，最小的战列舰有７２门炮；最大的巡航舰有６１

门炮。

巡航舰是只有一层配置着火炮的掩蔽甲板的军舰，在这层甲

板的顶上另有一层露天甲板（前甲板、后甲板和中后部甲板），在它

上面也配置有火炮。英国海军的巡航舰通常有下列的武器装备：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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炮甲板上有火炮３０门（或者全部是发射爆炸弹的加农炮，或者一

部分是发射爆炸弹的加农炮，一部分是三十二磅长管炮）；前甲板、

后甲板和中后部甲板上有三十二磅短管炮３０门；在舰首的旋转平

台上有重炮一门。因为巡航舰大都是单独行动，并且常常和执行同

样战斗任务的敌方巡航舰进行一个对一个的海战，所以大多数海

洋国家都费了不小的力量使巡航舰造得尽可能又大又有威力。不

论哪一级军舰都没有做巡航舰那样大量地增加吨位。由于美国要

求建立一支花钱不多、但十分强大足以使人敬畏的海军，它是第一

个重视由大型巡航舰组成的舰队的巨大优越性的国家，它的这种

舰队的每一艘巡航舰都将胜过其他国家用来对付它的任何一艘巡

航舰。美国造船家在建造快速船只方面的长处也被利用起来了，在

同英国的最近一次战争（１８１２—１８１４年）中许多进行得很好的会

战表明，这些美国巡航舰是多么可怕的敌人。虽然现在美国巡航舰

同其他国家的巡航舰比较起来，大小上的差别已经不像３０或４０

年以前那样悬殊了，但直到目前为止，它们仍然堪称同类军舰中的

典范。

次一级的军舰叫做轻巡航舰。轻巡航舰只有一层配置在露天

甲板上的火炮。但是这一级中较大的军舰有前甲板、后甲板和中后

部甲板（但在舰的中间部分没有连续甲板连接在一起），上面还配

置有几门火炮。因此这种轻巡航舰与８０年前的那种高耸的两端还

没有用连续甲板连接起来的巡航舰几乎一样。这种轻巡航舰还是

相当坚固的，在它的舰舷上可以装置与更大的军舰上的火炮口径

相同的火炮。它也有三根桅杆，一律使用横帆。较小的舰艇——两

桅横帆船、纵帆船——有多到２０门少到６门火炮。这类舰艇上只

有两根桅杆，两桅横帆船使用横帆，而纵帆船则使用纵帆。它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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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炮口径必然比大军舰上火炮的口径小，通常不超过十八磅或二

十四磅，有时则小到十二磅和九磅。进攻力这样小的军舰是不可能

派往会遇到严重抵抗的地方去的。在欧洲海面上，目前到处都开始

用蒸汽舰来代替它们；只有在南美和中国等地的沿岸的海面上它

们才真正有用，因为在这些地方它们只会遇到弱小的敌人，它们的

使命也只是用来升起海上强国的国旗而已。

以上谈到的只是目前海军中的武器装备，但是由于海军线膛

炮的普遍使用，最近十年内军舰的武器装备无疑在一切方面都将

发生变化。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６０年１１月２２日

左右

载于“美国新百科全书”１８６１年版

第１２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美国新百科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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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格特先生”一书第一版的扉页



前  言

  在柏林“人民报”、汉堡“改革报”３３０以及德国其他报纸上，我

发表了一项注有“１８６０年２月６日于伦敦”的声明。声明开头说：

“兹声明：我已采取步骤，准备对柏林‘国民报’３３１起诉，因该报

第３７号和第４１号社论就福格特的小册子‘我对“总汇报”的诉

讼’３３２对我进行诽谤。对于福格特，我准备以后用文字予以回答。”

我为什么决定用文字回答卡尔·福格特，而对“国民报”却采

取法律手续呢？这一点，从这一著作中可以看出来。

１８６０年２月间，我向法院控告“国民报”进行诽谤。案件经过

四级的预先审理以后，我在今年１０月２３日收到了普鲁士王国最

高法院的一项决定，该决定剥夺了我在终审法院的起诉权；因此，

这一案件还未进行公开审理就被撤销了。如果像我有权期待的那

样，真的进行了公开审理，那末本著作的前三分之一就可以省去不

写，而光转载法院审理的速记记录就够了，这样我也就可以避免用

极不愉快的写作来回答对我本人的攻击，从而也就可以不必谈论

我自己了。我总是尽量避免谈论自己的，以致福格特指望他的造谣

诽谤会取得某些效果。但是，ｓｕｎｔｃｅｒｔｉｄｅｎｉｑｕｅｆｉｎｅｓ〔一切总归有

个限度〕①。福格特在他那本内容拙劣的书里，——“国民报”用它

１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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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特有的手法叙述了该书的内容，——硬说我干了许多丑事，现

在，当我已经完全没有可能通过法律手续来当众驳斥这类货色的

时候，就只有用文字予以驳斥了。但是，既然我要进行这项工作，那

末，除了上述的别无他途的考虑之外，我还有要更详尽地揭露福格

特对我和我党同志所发表的奇谈怪论的其他理由：一方面是德国

的所谓“自由派”报刊对福格特捏造的揭露发出了几乎一致的欢

呼；另一方面是通过对福格特的内容拙劣的书的分析，可以对代表

了整个流派的这位人物作一论定。

对福格特言论的答复，使我不得不在某些地方对流亡者历史

中的ｐａｒｔｉｅｈｏｎｔｅｕｓｅ〔阴私〕 有所揭露。我在这里只不过行使了

“自卫”权利。可是，对流亡者（少数几个人除外）所能责难的，只不

过是他们曾经抱过种种幻想，而这些幻想的产生是当时的各种情

况使然的；此外，他们还干了一些蠢事，但这些蠢事也是他们所碰

到的一种意想不到的特殊环境所必然引起的。当然，我这里所谈的

不过是流亡者最初几年的情况。如果把大约从１８４９年至１８５９年

这一时期各国政府的历史和资产阶级社会的历史跟同一时期流亡

者的历史比较一下，那就会是给流亡者所能写出的最出色的辩护

书。

我早就料到，在福格特的内容拙劣的书出版时，因他的“揭露”

的重要性而忧虑地摇头的那些聪明人，现在将无法理解我怎能花

费时间去驳斥这一类胡说；而那些曾经幸灾乐祸地在德国、瑞士、

法国和美国的报刊上急忙散布福格特的庸俗蠢话和无聊谎言的

“自由派”文丐们，却会认为我对付他们和他们的英雄的一套办法

是心怀叵测和粗鄙无礼的。Ｂｕｔｎｅｖｅｒｍｉｎｄ！〔但是这不要紧！〕

对于本书的政治部分和法律部分，无须加以任何特别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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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避免可能发生的误会，我只指出下面一点：１８４８年以前，那些

同意维护波兰、匈牙利和意大利的独立不仅是维护这些国家的权

利、而且也是维护德国和欧洲的利益的人，在１８５９年意大利战争

中德国对路易·波拿巴所应采取的策略问题上，却表示了截然相

反的观点。３３３这种相反的观点是由于对事实前提所作的相反估计

产生的，而对这些前提的最后结论则应留待将来。至于我，我在这

一著作中只准备分析一下福格特及其同伙的观点。甚至那些他扬

言要加以维护、而且在一群没有判断力的人的想像中已经加以维

护的观点，实际上都不在我的批判之列。我只准备分析一下他的确

维护过的那些观点。

最后，在我写这一著作时，给以热情帮助的，不仅有党内的一

些老同志，而且还有许多我过去并不知道、其中有的到现在还不相

识的流亡在瑞士、法国和英国的人，谨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卡尔·马克思

１８６０年１１月１７日于伦敦

３０４福格特先生——前言



一

硫 磺 帮
３３４

Ｃｌａｒｉｎ：Ｍａｌａｓｐａｓｔｉｌｌａｓｇａｓｔａ；

…ｈａｓｅｕｎｔａｄｏ

Ｃｏｎｕｎｇüｅｎｔｏｄｅａｚｕｆｒｅ．

（Ｃａｌｄｅｒｏｎ）①

在奥格斯堡地方法院里，海尔曼律师委婉地把他的那个长得

像球儿似的委任人、疑虚堡的世袭州官３３５称之为“圆满的人物”②；

这位“圆满的人物”是这样开始他的“长篇历史故事”的：

“在１８４９年的流亡者中间，有一群人以硫磺帮知名，或者也以制刷匠帮

这一同样别致的名字著称；这些人起初散居在瑞士、法国和英国，后来逐渐聚

集在伦敦，并在那里把马克思先生推崇为他们的著名首领。这些同行们的政

治原则是无产阶级专政，等等。”（卡尔·福格特“我对‘总汇报’的诉讼”１８５９

年１２月日内瓦版第１３６页）

载有这一重要消息的这本“主要著作”
３３６
，出版于１８５９年１２

月。但在八个月以前，即在１８５９年５月，这位“圆满的人物”在

４０４

①

② 文字游戏：《ａｂｇｅｒｕｎｄｅｔｅＮａｔｕｒ》既可理解为“身体肥胖的人物”，也可理解为

“智力成熟的人物”；海尔曼律师用的是后一意义。——编者注

克拉林：他胡说八道；

……他给自己擦上

硫磺膏。

    （卡德龙“神奇的魔术家”第二幕）。——编者注



俾尔“商业信使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
３３７
，这篇文章应当看成是上

述更为冗长的“历史故事”的纲要。我们不妨来看一看原来的文

字：

俾尔“推销员”这样写道：“从１８４９年革命发生转折时起，有一帮流亡

者逐渐在伦敦聚集，其成员当（！）时在瑞士流亡界以制刷匠帮，或硫磺帮著

称。他们的首领是马克思，即科伦‘莱茵报’的前编辑，他们的口号是社会

共和国、工人专政，他们的职业是组织同盟和策划密谋。”（这段话又转载在

“主要著作”中。第三编，文件第７号，第３１、３２页）

这帮“在瑞士流亡界”以硫磺帮著称的流亡者，过了八个月

以后，在更多的人面前，竟变成了“散居在瑞士、法国和英国”的

一大伙人，而且“在流亡者中间”都以硫磺帮著称了。这是卡尔

·福格特的老祖宗、不朽的约翰·福斯泰夫爵士①兴高采烈地讲

述的那个关于草绿色麻布衣的老故事。这位爵士现在又借卡尔·

福格特的肉身还魂了，而且丝毫也未减当年的风韵。从俾尔“推

销员”的原来的文字中可以看出，无论硫磺帮或者制刷匠帮，都

是瑞士的土产。现在就让我们来看一看它们的发展史吧。

我从朋友们那里得知，在１８４９年到１８５０年间，的确有一个

取名硫磺帮的流亡团体曾在日内瓦盛极一时；并且得知，伦敦西

蒂区有一位著名商人西·路·波克罕先生能够提供有关这个独特

团体的发生、发展和瓦解的详情细节，于是我就在１８６０年２月写

信给这位我当时还不相识的先生，会面之后，我真的从他那里得

５０４福格特先生——一、硫磺帮

① 见莎士比亚“亨利四世”前篇第二幕第四场。（福斯泰夫在讲述他同一帮恶棍

进行械斗的虚构故事时，每提到一次，就把对方的人数加以夸大，而且由于

吹嘘得得意忘形，竟一会儿说对方穿的是草绿色衣服，一会儿又说对方穿的

是麻布衣服。）——编者注



到了下列扼要材料，现在我把它照抄如下：

“１８６０年２月１２日于伦敦

万兹沃斯路林苑协会１８号

敬爱的先生：

尽管我们九年来都住在同一个国家里，而且大部分时间还住在同一个城

市里，但是三天以前我们还互不相识。不过您的设想是完全对的：我不会拒

绝向您这位流亡中的难友提供您所希望获得的材料。

那末，现在我就来谈谈硫磺帮。

１８４９年，我们起义者离开巴登以后，有一些年轻人很快就到了日内瓦，

其中有的是被瑞士当局送到那里去的，有的是自顾去的。这是一些大学生、士

兵或者商人，有的在１８４８年以前在德国就是朋友，有的是在革命时期互相结

识的。

当时流亡者的心情很不愉快。所谓的政治领导者彼此推卸失败的责任。

军事领导者为了退却中的进攻、侧敌运动和进攻中的退却而相互责难。流亡

者彼此骂对方是资产阶级共和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大家都发

传单，这种传单丝毫无助于使大家平静下来。仿佛到处都是奸细。除此而外，

大多数人的衣着都破烂不堪，而且许多人都面带饥色。上述年轻人，就在这

种可悲的情况下，结成一个亲密的小团体。这些人是：爱德华·罗森勃鲁姆，

一个出生在敖德萨的德国人；曾在莱比锡、柏林和巴黎学过医；

麦克斯·康海姆，弗劳施塔特人，商业职员，革命爆发时是近卫军炮兵

里为期一年的志愿兵！

科尔恩，柏林的化学技工、药剂师；

贝克尔，莱茵区的工程师；还有我本人。我于１８４４年在柏林维尔戴中学

毕业以后，就在布勒斯劳、革利夫斯瓦特和柏林上大学；１８４８年革命前夕，

我在故乡（格洛高城）当炮手。

我想，当时我们没有一个人超过２４岁。我们彼此住得很近，有一个时期，

甚至全住在大草地街的同一所房子里。在这个小国家里，很少有机会找到职

业，因此，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不要因流亡者的普遍贫困而苦恼和沮丧，不

要抱有政治上麻木不仁的情绪。气候和自然景色都是非常宜人的，——我们

并不否认我们勃兰登堡的过去，我们认为ｄｉｅＪｅｇｅｎｄｊｏｔｔｖｏｌｌ〔这个地方是天

６０４ 卡 · 马 克 思



堂〕①。我们当中谁要有什么东西，就是大家共有的，如果我们全都一无所有，

那我们就会找到一些好心肠的小饭馆老板，或者别的好心人，他们一看到我

们这些年轻人如此乐观，都乐于赊一点东西给我们。大概我们这些人都显得

非常老实而又如痴如狂的缘故吧！在这里，应当以感激的心情提到‘欧罗

巴’咖啡店老板伯尔登，他不仅真正是源源不断地‘贷款’给我们，而且还

‘贷款’给德国和法国的其他许多流亡者。１８５６年，在离开了六年以后，我

从克里木回来的途中访问了日内瓦，去偿还我欠他的债务，这只不过是为了

向他表示我这个善心的‘浪子’的谢意。这位好心的又肥又胖的伯尔登感到

很惊奇，他要我相信，我是给他这种愉快的第一个人，虽然他曾借给流亡者

一两万法郎，而这些人早已被放逐到四面八方去了，可是他一点也不感到懊

悔。他非常热情地问起我的一些密友的情况，但并没有提起债务问题。可惜

我能够告诉他的却很少。

言归正传，我现在还是回头来谈１８４９年。

当时我们常常畅怀痛饮和尽情高歌。我记得，我们的座上有过各种不同

政治色彩的流亡者，其中包括法国人和意大利人。在这种ｄｕｌｃｉｊｕｂｉｌｏ〔亲密

无间的欢乐气氛〕中度过的愉快夜晚，大家都觉得是整个流亡生活荒漠上的

绿洲。有些当时已经是日内瓦州大会议议员或者后来成了议员的朋友们，有

时也来参加我们的酒宴，借以休息一番。

目前正在此地的李卜克内西，九年中我只在街上偶然碰见过三四次，当

时也常常同我们在一起。有些大学生、博士、过去的中学同学和大学同学，在

假期旅行期间，他们往往同我们一起唱酒，往往喝不少杯啤酒和好几瓶物美

价廉的马康葡萄酒。我们有时竟整天整天地、甚至整周整周地在日内瓦湖上

遨游而不登岸。我们高唱情歌，手弹吉他，在靠萨瓦或瑞士湖畔的别墅窗前

‘讨取欢心’。

应当承认，我们这些血气方刚的青年人有时不免干出荒唐的越轨事情

来。在这样的时候，那位非常好的、现已去世的阿伯特·加累尔——日内瓦

公民法济的一位有点名气的政敌，就用极其友好的语气告诫我们。他说：‘你

们真是一些发了疯的小伙子。不过说实在的，你们在这种毫无乐趣的流亡生

活中还能保持这种愉快心情，说明你们的身体并没有变弱，你们的精神并没

７０４福格特先生——一、硫磺帮

① 柏林方言。——编者注



有颓唐。这可需要相当大的韧性。’这算是这位好心人对我们的最严厉责备

了。他当时是日内瓦州大会议议员。

至于决斗，据我所知，只有过一次，那是我同一位Ｒ…ｎ先生用手枪进

行的。但是，决斗的原因根本不是政治性的。我的助手是日内瓦的一位只会

讲法语的炮兵，而公证人则是年轻的奥斯卡尔·加累尔，即上述的那位大会

议议员的弟弟，可惜他在慕尼黑上大学时，因患伤寒而早逝了。罗森勃鲁姆

和一位巴登的流亡者——冯·Ｆ…ｇ中尉之间，本来也有一次决斗，但也不是

政治性的；这个冯·Ｆ…ｇ中尉后来很快就返回祖国，大概又参加了重建的巴

登军队。由于恩格斯先生——大概就是那位据说目前住在曼彻斯特、而我从

那时以后就不曾见过面的恩格斯先生，——的调解，这次纠纷在进行决斗的

当天早晨、没有开始行动以前就顺利解决了。这位恩格斯先生当时路过日内

瓦，我们在同他的愉快交往中喝了不少瓶酒。要是我没有记错的话，我们同

他会晤之所以感到特别愉快，就是因为我们能够支配他的钱袋。

我们既没有附和所谓‘蓝色的’或者‘红色的’共和党党魁，也没有附

和社会主义的或者共产主义的政党首领。我们让自己自由而独立地去判断

——我并不认为这种判断始终是正确的，——那些帝国摄政、法兰克福议会

议员以及其他清谈馆成员、那些革命的将军和军士或者共产主义的达赖喇嘛

的政治手腕，我们甚至为此目的，也为了寻开心，创办了一家周报，报名是：

‘喧  声’

游民群 ［Ｌａｕｓｂｕｂｏｋｒａｔｉｅ］① 机关报

  这家报纸只出了两期。后来，当法国把我抓起来要驱逐我到这里来的时

候，法国警察当局没收了我的全部文件和日记本，因此我现在已经记不清楚，

报纸是因缺乏经费自行停刊的呢还是被当局查禁的。

‘凡夫俗子们’——他们之中有所谓资产阶级共和派分子，也有所谓共产

主义工人队伍中的人，——给我们起了硫磺帮这样一个绰号。有时候，好像

８０４ 卡 · 马 克 思

①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这个绰号是送给德国的某一个小议院中或者法兰克

福议会中的所有自由主义政党的。我们想永远保存这个绰号。”（波克罕）



我们自己也这样称呼自己。不过无论如何，我们团体仅仅采取了这个德文名

词的敦厚意义。我现在还同一些被驱逐出来的同志和福格特先生的朋友，还

同其他一些曾经是、也许现在还是您的朋友的流亡者，保持着非常友好的关

系。但我感到高兴的是，我还从来没有听到过有人轻蔑地评论我所提到的硫

磺帮的成员，无论在政治方面还是在他们的私生活方面都是如此。

这是我唯一知道的一个硫磺帮。它在１８４９—１８５０年存在于日内瓦。１８５０

年年中，这个危险团体的寥寥无几的成员，除科尔恩外，都被迫离开瑞士，因

为他们被列为应被驱逐的一类流亡者。从此我们的硫磺帮就不再存在了。其

他地方是否有过别的硫磺帮，究竟在什么地方以及它们的目的是什么，——

我都一无所知。

科尔恩大概留在瑞士，在那里当药剂师安家落户了。康海姆和罗森勃鲁

姆，在霍尔施坦的伊德施太特之战前夕离开了。他们两人大概都参加了这埸

战斗。后来，他们于１８５１年到美国去了。罗森勃鲁姆于同年年底回到英国，

于１８５２年前往澳大利亚；从１８５５年起，我就再没有从该地得到过有关他的

点滴消息。据说，康海姆已经在‘纽约幽默家’担任了一个时期的编辑。贝

克尔也在当时，即在１８５０年到美国去了。他现在怎么样了，可惜我不知道底

细。

我本人是在巴黎和斯特拉斯堡度过１８５０年—１８５１年冬季的。上面已经

提到，１８５１年２月法国警察当局用暴力把我驱逐到英国，而且在三个月当

中，把我转移了２５个监狱，在途中，经常给我带上沉重的铁镣铐。我把在英

国居住的第一年用来学了英语，接着就经商。我对祖国的政治事件时刻都兴

趣盎然，但我始终不参与政治流亡团体的任何图谋。我日子过得还不错，或

者像英国人所说的：ｖｅｒｙｗｅｌｌ，ｓｉｒ，ｔｈａｎｋｙｏｕ！〔好极了，先生，谢谢您！〕

如果您一定要把这段冗长的而且绝不是很有教益的历史看一遍，那得怪您自

己了。

顺致敬意

忠实于您的

西吉兹蒙特·路·波克罕”

这就是波克罕先生的信。也许硫磺帮预感到自己在历史上的

重要性，所以预先就用木刻把自己的户籍登记表放进这本历史书

里去，也就是说，在“喧声”报的第一号上刊登了它的创办人的肖像。

９０４福格特先生——一、硫磺帮



硫磺帮的出类拔萃的先生们，曾经参加１８４８年９月司徒卢威

领导的共和派起义，后来被关进布鲁赫萨尔监狱，一直到１８４９年

５月，最后当兵参加了维护帝国宪法运动的战斗，结果被赶到瑞士

境内。３３８１８５０年，硫磺帮的两位主角——康海姆和罗森勃鲁姆到

了伦敦，“聚集”在古斯塔夫·司徒卢威先生的周围。我不曾有同

他们结识的荣幸。从政治上说，他们同我是有接触的，因为当时

他们企图在司徒卢威领导下成立一个委员会，来同当时由我、恩

格斯、维利希等人所领导的伦敦流亡老委员会３３９相抗衡。顺便提一

下，该委员会发表的敌视我们的声明，是由司徒卢威、罗森勃鲁

姆、康海姆、博布秦、格隆尼希和奥斯渥特签署的，并曾在柏林

“晚邮报”上发表过。

在神圣同盟全盛时期，烧炭帮（烧炭党人）３４０曾经是警察活动

和贵族幻想的渊薮。我们帝国的高亮都亚，为了德国资产阶级的

更大利益，是否想按照烧炭帮的方式去利用硫磺帮呢？要是再有

一个硝石帮多好，那就可以完成警察的三位一体了。卡尔·福格

特也许不喜欢硫磺，因为他非常讨厌火药味。或者他就像某些病

人一样，憎恨特效药的吧？大家知道，庸医拉德马赫尔是按照治

病的药来区分病的。３４１如此说来，海尔曼律师在奥格斯堡地方法院

对他的委任人的称呼——“圆满的人物”，拉德马赫尔所说的“绷

得像一面鼓似的肚子”，而更为著名的大夫菲沙尔特叫做“法国式

大肚子”①的东西，都该归入硫磺病之列了。这样一来，一切福斯

泰夫的天性就不只是在一个方面受到硫磺病的折磨了。或许福格

特的动物良知提醒他：对疥虫来说，硫磺就意味着死亡，因而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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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约·菲沙尔特“关于格朗果施、高亮都亚和庞大固埃诸英豪和老爷的业绩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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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改变自己表皮的疥虫是特别厌恶硫磺的吧？最新的研究证明，只

有经过蜕皮的疥虫才有繁殖力，从而达到自觉。一方面是硫磺，另

一方面是达到自觉的疥虫，真是妙不可言的矛盾！但不管怎样，福

格特有责任向他的“皇帝”和德国自由资产者证明：“从１８４９年

革命发生转折时起”，一切不幸都是由日内瓦的硫磺帮造成的，而

不是巴黎的十二月帮３４２造成的。为了惩罚我多年来对“十二月十日

帮”首脑和成员们的粗暴攻击，他得把我封为被他搞得非常臭的、

在他的“主要著作”问世以前我毫不知悉的硫磺帮的头目。为了

使“令人喜欢的交谈者”的义愤易于为人理解起见，我在这里从

我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书中引述有关“十二月

帮”的某些片断（见该书１８５２年纽约版第３１、３２和６１、６２页）。

“这个帮３４３在１８４９年就成立了。它名义上是个慈善团体，实际

上是由巴黎流氓无产阶级组成的一些秘密团体，每一个团体都由

波拿巴的走狗们领导，总领导人是一个波拿巴派的将军。在这个

帮里，除了一些来历不明和生计可疑的贵族中的破落放荡者之外，

除了资产阶级可憎的败类中的冒险分子之外，还有一些流氓、退

伍的士兵、释放的刑事犯、脱逃的劳役犯、骗子、卖艺人、游民、

扒手、玩魔术的、赌棍、私娼狗腿、妓院老板、挑夫、做短工的、

拉琴卖唱的、拣破烂的、磨刀的、镀锡匠、叫化子，一句话，就

是随着时势浮沉流荡而被法国人称做ｌａｂｏｈèｍｅ〔浪荡游民〕的那

个五颜六色的不固定的人群。波拿巴把这些跟他同类的分子组成

十二月十日帮，即‘慈善会’的核心，因为它的所有成员都像波

拿巴一样感到自己是需要靠国内的劳动群众来周济。

这个波拿巴是流氓无产阶级的首领，他只有在这一阶级身上

才能找到他自己的个人利益的大量反映，他把这些由所有各个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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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中淘汰出来的渣滓、残屑和糟粕看做他自己绝对能够依靠的唯

一的阶级，这就是真实的波拿巴，这就是ｓａｎｓｐｈｒａｓｅ〔不加掩饰

的〕波拿巴。甚至到后来，当他成了全能者，对他的一部分旧时

的同谋者进行清洗，把他们同革命者一起流放到凯恩去的那时候，

也仍然是这个样子。他这个老奸巨猾的痞子，把各国人民的历史

生活和这种生活所演出的一切悲剧，都看做最鄙俗的喜剧，看做

专以华丽的服装、词藻和姿势掩盖最鄙陋的污秽行为的化装跳舞

会。例如，在进攻斯特拉斯堡时，一只受过训练的瑞士兀鹰就扮

演了拿破仑之鹰的角色。当他在布伦登陆时，他给几个伦敦仆役

穿上了法国军装，于是他们就俨然成了军队。３４４在他的十二月十日

帮中，有一万个游手好闲分子应该装做人民，正像聂克·波顿应

该扮演狮子①一样……

十二月十日帮是波拿巴特有的一种党派战斗力量；它对于波

拿巴的意义，正如国家工厂对于社会主义工人，别动队３４５对于资产

阶级共和派的意义一样。在他巡游期间，这个帮的成员们成群地

聚集在沿途各火车站上，装做迎驾的群众，表示人民的热情，高

叫《Ｖｉｖｅｌ’Ｅｍｐｅｒｅｕｒｌ》〔“皇帝万岁！”〕，侮辱和殴打共和党

人，——所有这些，当然都是在警察保护下干出来的。当他回到

巴黎时，这些人就充当了前卫，防止或驱散敌对性的示威游行。十

二月十日帮属于他，它是他创造出来的，是完全出自他自己的主

意。在其他一切方面，他硬加在自己身上的东西，都是由于情势

关系落到他手中的；他所做的一切，都不过是情势替他做好或者

是他模仿别人的行为罢了。他公开地对资产者大打其关于秩序、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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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家庭、财产的官腔，暗地里却依靠着舒夫特勒和斯皮格尔勃

一流人的团体，依靠无秩序、卖淫和偷窃的团体，这是波拿巴的

本色，而十二月十日帮的历史便是他本人的历史……

波拿巴想要扮演一切阶级的家长似的恩人。但是，他要是不

从一个阶级取得一些什么，就不能给另一个阶级一些什么。正如

吉兹公爵在弗伦特党时期由于曾把自己的一切财产变成他的党徒

欠他的债务而被称为法国最该受感激的人一样，波拿巴也想做法

国最该受感激的人，把法国所有的财产和所有的劳动都变成欠他

个人的债务。他想窃取整个法国，以便将它再赠给法国，或者更

确切些说，以便能够用法国钱再来购买法国，因为他作为十二月

十日帮的头目，就不得不收买应归他所有的东西。于是所有一切

国家机关、参议院、国务会议、立法团、法庭、荣誉军团勋章、士

兵奖章、洗衣房、公共工程、铁路、没有士兵的国民自卫军参谋

部以及被没收的奥尔良王室财产，都成了买卖对象。军队和政府

机器中的每一个位置，都成了收买的手段。

然而在这种先把法国攫取过来，然后再把它交给法国自己的

过程中，最重要的东西还是在流通时流到十二月十日帮的头目和

成员的腰包里去的利息。莫尔尼先生的情妇伯爵夫人勒·，对没

收奥尔良王室财产一事曾说过这样一句俏皮话：《Ｃ’ｅｓｔｌｅｐｒｅｍｉｅｒ

ｖｏｌｄｅｌ’ａｉｇｌｅ》［“这是鹰的最初的飞翔”］①，这句俏皮话，对于

这只无宁说是乌鸦的鹰的每一次飞翔都可以适用。一个意大利的

卡尔斯特派僧人曾对一个夸耀地计算自己还可以受用多年的财产

的守财奴说过：《Ｔｕｆａｉｃｏｎｔｏｓｏｐｒａｉｂｅｎｉ，ｂｉｓｏｇｎａｐｒｉｍａｆａｒｉｌｃ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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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ｔｏｓｏｐｒａｇｌｉａｎｎｉ》〔“你总是计算你的财产，但你最好是先计算

一下你的年岁吧”〕① 波拿巴和他的信徒每天都对自己说这句话。

为了不致算错年月，他们把每分钟都计算进去。

钻进宫廷，钻进内阁，钻进行政机关和军队的上层去的是一

群连其中最好的一个也来历不明的流氓，是一群吵吵嚷嚷的、声

名狼籍的、贪婪的浪荡者。他们穿着华丽的衣服，装出俨如苏路

克的高官显宦那样可笑的庄严的样子。如果我们注意到，维隆 克

勒维尔② 是十二月十日帮的道德守护者，格朗尼埃·德·卡桑尼

亚克是它的思想家，那末，我们对这个帮的上层人物就能有个清

楚的概念了。基佐主持内阁的时候，曾在一家地方小报上利用这

个格朗尼埃作为攻击王朝反对派的工具，并且通常都给他如下的

好评：《Ｃ’ｅｓｔｌｅｒｏｉｄｅｓｄｒｏｌｅｓ》，‘这是丑角之王’。如果把路易

·波拿巴的朝廷及其朋党拿来跟摄政时期３４６或路易十五统治时期

的朝廷相提并论，那是不公正的。因为‘法国已不止一次地有过

姘妇的政府，但是从来还没有过面首的政府’③ ……

波拿巴既被他的处境的自相矛盾的要求所折磨，并且他作为

一个魔术家不得不以日新月异的意外花样吸引观众把他看做拿破

仑的替身，换句话说，就是不得不每天举行小型的政变，于是他

就使整个资产阶级经济陷于全盘混乱状态，侵犯一切在１８４８年革

命中看来是不可侵犯的东西，使一些人对革命表示冷淡而使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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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德·日拉丹夫人的话。（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上加的注。）

巴尔扎克在其长篇小说“贝姨”中，把克勒维尔描绘为最淫乱的巴黎庸人，这

个克勒维尔是以“立宪主义者报”报社主人维隆博士为模特儿描摹出来的。

（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上加的注。）

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上加的注。



些人奋起进行革命，以奠定秩序为名而造成真正的无政府状态，同

时又抹去整个国家机器的圣光，渎犯它，使它成为可厌而又可笑

的东西。他模仿礼拜特利尔教堂中的圣衣的仪式３４７来在巴黎布置

礼拜拿破仑皇袍的仪式。但是，如果皇袍终于落在路易·波拿巴

身上，拿破仑的铜像就将从旺多姆圆柱顶上被推下来。”３４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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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制 刷 匠 帮

《Ｂｕｔ，ｓｉｒｒａｈ，ｔｈｅｒｅｓｎｏｒｏｏｍｆｏｒｆａｉｔｈ，

ｔｒｕｔｈｎｏｒｈｏｎｅｓｔｙ，ｉｎｔｈｉｓｂｏｓｏｍｏｆｔｈｉｎｅ；

ｉｔｉｓａｌｌｆｉｌｌｅｄｕｐｗｉｔｈｇｕｔｓａｎｄｍｉｄｒｉｆｆ》．

（ｓｈａｋｅｓｐｅａｒｅ）①

我们在俾尔的原始福音书中读到：“制刷匠帮
·
或硫磺帮”（“主

要著作”，文件，第３１页）。我们在“主要著作”中看到：“硫磺帮
·
或
·
者

·
也
·
称制刷匠帮”（第１３６页）。

从这两种说法来看，硫磺帮和制刷匠帮是一个帮。但是我们已

经知道，硫磺帮在１８５０年年中已死亡了，消逝了。那末，制刷匠帮

也该消逝了吧？“圆满的人物”是十二月帮的文明传播者，而文明同

野蛮的区别，用傅立叶的话来说，就在于用复杂的谎言代替简单的

谎言。

这位“复杂的”帝国的福斯泰夫同我们谈到了（“主要著作”第

１９８页）一位阿布特，他把他叫做“卑鄙中的最卑鄙的”。福格特对

自己用的是原级形容词，对他的阿布特用的却是最高级形容词，因

而在某种程度上把阿布特升为自己的奈元帅了，这真是了不起的

６１４ 卡 · 马 克 思

① “可是，坏蛋，在你的胸膛里，没有信义、忠诚和正直的地位，它只是充满了脏腑

和横隔膜。”（莎士比亚“亨利四世”前篇第三幕第二场）。——编者注



谦逊！当福格特的原始福音书在俾尔“推销展”上出现的时候，我曾

请“人民报”３４９编辑部不加任何评论地转载这一原始诽谤书。但编

辑部仍然给它加了下列附注：

“上载诽谤书，出自一个名叫阿布特的堕落家伙之手。八年前日内瓦德国

流亡者公意法庭一致认为他干过各种不名誉的勾当。”（１８５９年６月１１日

“人民报”第６号）

“人民报”编辑部认为阿布特是福格特的原始诽谤书的作者；

它忘记了瑞士有两个里士满在战场上３５０，——除了阿布特以外，还

有一位福格特。

可见，这位“卑鄙中的最卑鄙的”在１８５１年春发明了他的制刷

匠帮，福格特在１８５９年秋从他的元帅那儿把它偷了过来。他本能

地把他那可爱的剽窃习气，从编纂博物学转移到警探式的著书立

说。有一个时期，领导日内瓦工人协会的是一个制刷匠［Ｂüｒｓｔｅｎ

ｍａｃｈｅｒ］藻伦海美尔〔Ｓａｕｅｒｎｈｅｉｍｅｒ〕。阿布特截取了藻伦海美尔的

职业的一半和姓氏的一半，——即截取了职业的前一半和姓氏的

后一半——用这两个半截巧妙地拼凑成一个名词：制刷匠帮

〔Ｂüｒｓｔｅｎｈｅｉｍｅｒ〕。起初他除了用这个绰号称呼藻伦海美尔以外，

还用它来称呼藻伦海美尔的密友：波恩的康姆，职业是制刷匠；宾

根的拉尼克尔，职业是装订帮工。他把藻伦海美尔封为制刷匠帮的

将军，把拉尼克尔封为副官，把康姆ｓａｎｓｐｈｒａｓｅ〔直截了当地〕封

为一名制刷匠帮成员。后来，当身为日内瓦工人协会会员的两个流

亡者伊曼特（现在丹第一个中学里任教）和席利（先在特利尔当律

师，现在巴黎当律师）促使公意法庭把阿布特开除出协会的时候，

阿布特发表了一篇满纸谩骂的攻击文，把整个日内瓦工人协会都

提升为制刷匠帮的高官显贵。这样，我们便看到了一般的制刷匠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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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特殊的制刷匠帮。属于一般的制刷匠帮的有日内瓦工人协会，走

投无路的福格特曾经从它那里骗取了一份ｔｅｓｔｉｍｏｎｉｕｍｐａｕｐｅｒ

ｔａｔｉｓ〔贫困证明书〕在“总汇报”上发表，并且曾经在席勒纪念会上

和罗伯特·勃鲁姆纪念会上（１８５９年）对之磕头作揖。属于特殊的

制刷匠帮的有我提到过的那位我素不相识、从未去过伦敦的藻伦

海美尔；被逐出日内瓦、后来经伦敦赴美国的康姆（然而他在伦敦

探望过的并不是我，而是金克尔）；最后是那位非驴非马的
·
拉
·
尼
·
克

·
尔，他作为制刷匠帮的副官留在日内瓦，“聚集”在“圆满的人物”的

周围。的确，他亲自充当福格特的无产阶级。因为以后我还得回头

来谈这位拉尼克尔，所以暂时只初步提供一些有关这个怪物的情

况。拉尼克尔是伯桑松流亡者兵营中的一员，黑克尔的进军失败之

后，这个兵营由维利希指挥。３５１他在维利希的指挥下参加了维护帝

国宪法的运动，后来同维利希一起逃往瑞士。维利希是他的共产主

义的穆罕默德，后者原要用火和剑来建立一个千年王国。拉尼克尔

是一个爱慕虚荣、夸夸其谈、忸怩作态的花花公子，比暴君还要残

暴。在日内瓦，他在盛怒时曾疯狂地反对过“议员们”，他还作为新

的退尔，特别威胁要“杀死州官”。但是，当瓦洛，这个三十年代的流

亡者和福格特的总角之交，把他领进福格特家里的时候，拉尼克尔

的凶残的情感却一变而为《ｔｈｅｍｉｌｋｏｆｈｕｍａｎｋｉｎｄｎｅｓｓ》〔“人情的

乳臭”〕①。像席勒所说的：“这小子是州官手下的”②。

制刷匠帮的副官成了福格特将军的副官；福格特将军之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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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威廉·退尔”第一幕第四场。——编者注

莎士比亚“麦克佩斯”第一幕第五场。引自麦克佩斯夫人在谈到麦克佩斯时说

的话：“你充满了人情的乳臭”。——编者注



在军事上未享盛名，只是因为普隆 普隆认为那不勒斯的乌洛阿大

尉（ｂｙｃｏｕｒｔｅｓｙ〔由于礼貌〕甚至被称为将军）在执行普隆 普隆的

《ｃｏｒｐｓｄｅｔｏｕｒｉｓｔｅｓ》〔“旅行团”〕在意大利远征中所担任的任务方

面，也是够糟糕的，而把他的巴洛留在预备队内，以便进行寻找“失

去的战鼓”的大冒险，即将要在莱茵河畔进行的大冒险３５２。１８５９

年，福格特把他的拉尼克尔从无产者等级提升为资产者等级，帮他

搞了一家商店（专营美术品、装订、文具），此外还保证他得到日内

瓦政府的订货。制刷匠帮的副官成了福格特的《ｍａｉｄｏｆａｌｌｗｏｒｋ》

〔“打杂的女仆”〕、义务听差、密友、列保莱罗、心腹、采访员、造谣

家、告密者，而尤其在脑满肠肥的杰克①堕落之后，又是他的暗探

和波拿巴在工人中间的招募人。据瑞士一家报纸不久前报道，有人

发现了第三种刺蝟，即兰刺蝟或莱茵刺蝟，它具有狗刺蝟和猪刺蝟

的双重特性，是在阿尔夫河畔的巢穴中、洪堡 福格特的田庄上发

现的。这种兰刺蝟同我们的拉尼克尔有没有关系呢②？

Ｎｏｔａｂｅｎｅ〔请注意〕：唯一同我有过联系的日内瓦的流亡者，

是“新莱茵报”３５３前编辑部同仁、目前在利物浦经商的恩斯特·德

朗克博士，他对制刷匠帮是采取否定态度的。

我对伊曼特和席利的下列信件，只想谈这么几句：伊曼特在革

命爆发时离开大学，当志愿兵参加了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战争。

１８４９年，在席利和伊曼特领导下袭击了卜留姆军械库３５４；他们带

着从那里夺得的武器和自己的队伍到了普法尔茨，参加了维护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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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这是无法翻译的文字游戏：一方面，德文里《ＲａｎＩｇｅｌ》（“兰刺蝟”）这一个词同

Ｒａｎｉｃｋｅｌ（拉尼克尔）这一名字的语音近似：另一方面，德文里的《Ｓｃｈｗｅｉｎｉｇｅｌ》

这一个字有两重意义：“猪刺蝟”和“卑鄙的东西”。——编者注

在莎士比亚笔下，酒友们把约翰·福斯泰夫爵士叫做杰克。——编者注



国宪法的军队。１８５２年夏初，他们被逐出瑞士，来到了伦敦。

“１８６０年２月５日于丹第

亲爱的马克思：

我不明白，福格特怎能把你同日内瓦的事件扯在一起。那里的流亡者都

知道，在我们这些人当中，只有德朗克同你有联系。硫磺帮在我去以前就有

了，我唯一记得与之有关的一个人是波克罕。

人们把日内瓦工人协会会员们叫做制刷匠帮。这个名称是阿布特取的。

协会当时是维利希秘密同盟的苗圃，我是这个同盟的主席。在有许多流亡者

参加的工人协会根据我的建议认为阿布特无耻，并宣布他不配同流亡者和工

人们交往以后，他急忙发表了一篇诽谤书，攻击我和席利犯了极其荒唐可笑

的罪行。在这以后，我们在另一个地方，而且在完全另一些人的参加下重新审

查了这件事情。我们要求阿布特证实他对我们进行的攻击，他拒绝了。邓策尔

没有要我或席利进行任何辩护，就提议宣布阿布特是个无耻的诽谤者。这个

提议再次获得一致通过。参加这次流亡者会议的，几乎全是议员。很抱歉，我

写的材料很不完全，但八年来我回忆这件肮脏事还是第一次。我不愿受罪去

写这类事情，如果你居然能插手这类肮脏东西，那我将不胜惊奇。

再见！

你的 伊曼特”

有一位俄国名作家①在日内瓦逗留期间同福格特过从甚密，

他用上信结尾的精神给我写了一封信。

“１８６０年５月１０日于巴黎

亲爱的马克思：

我从发表在‘现代评论’上的爱德华·西蒙的文章３５５中看到了诽谤您的

谰言，深感愤怒。特别使我感到惊奇的是，我原认为既不愚蠢也不凶恶的福格

特，道德上竟堕落到了像他在他的小册子里所暴露出来的那样深的地步。我

不需要任何证明，就深信您是不会玩弄卑鄙龌龊的阴谋的；而且，尤其使我感

到痛心的是，发表这些谰言，正好是在这样的时候：您正赐给学术界一部杰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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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尼·伊·萨宗诺夫。——编者注



的著作３５６（它的使命是改造经济科学、使之建立在新的更坚实的基础上）的第

一部分…… 亲爱的马克思，请别理会这类下贱勾当；一切严肃认真的、一切

有良心的人都站在您一边，但他们期待于您的不是徒劳无益的论战，而完全

是别的东西，——他们希望能够尽快地读到您的出色著作的续编。您的成就

在有思想的人中间享有崇高威望；如果有关您的学说在俄国得到广泛传播的

消息能使您感到愉快，那我现在愿意告诉您：今年年初，某教授①在莫斯科举

行了一系列关于政治经济学的公开讲演，第一次讲演就是介绍您最近发表的

著作。给您寄上一份‘北方日报’，您可以看出您的名字在我的祖国受到多大

重视。再见了，亲爱的马克思，珍惜您的健康，像往常一样地工作以开导世界，

而不要去理会那些琐碎的蠢事和卑劣的行为。请相信一个忠实于您的人的友

谊……”②

匈牙利前部长瑟美列也写信对我说：

《Ｖａｕｔｉｌｌａｐｅｉｎｅｑｕｅｖｏｕｓｖｏｕｓｏｃｃｕｐｉｅｚｄｅｔｏｕｔｅｓｃｅｓｂａｖａｒｄｉｓｅｓ？》

〔“您是否值得去理睬这类流言蜚语呢？”〕。

尽管有这类劝告，我为什么还要去插手——用伊曼特的有力

的话来说，——福格特的这类肮脏东西呢？这一点，我在本著作的

前言中已经简单地谈到了。

现在我们还是回头来谈制刷匠帮。现在我把席利的信照抄在

下面，包括同“肮脏事情”无关的东西。但是我删去了有关硫磺帮的

部分，因为我们从波克罕的信中已经知道了。此外，我还要给往后

的叙述留下几处地方，因为我必须把“我的令人喜欢的题目”搞得

相当巧妙，所以我不想一下子就把全部秘密都道破。

“１８６０年２月８日于巴黎拉斐德路４６号

亲爱的马克思：

从你上月３１日的来信中，我得到了有关你的直接消息，感到很愉快；我

１２４福格特先生——二、制刷匠帮

①

② 萨宗诺夫的信是用法文写的，在手稿里马克思引用的是法文原文。——编者注

伊·康·巴布斯特。——编者注



本来就打算ｐｒｏｐｒｉｏｍｏｔｕ〔主动地〕把你所关心的有关日内瓦事件的必要情

况写信告诉你的，现在我就更加乐于这样做了。当我们偶然谈到这一点时，我

和所有在日内瓦的熟人的第一个想法都像你信中所写的那样，认为福格特把

你同你毫不相识的人搅在一起了。因此，为了维护真理，我应当把有关制刷

匠帮，硫磺帮等等的情况告诉你。这样一来，你就会明白你提出的两个问题：

‘（１）制刷匠帮是些什么人，他们是干什么的？（２）硫磺帮是什么，由什么

样的人组成，他们是干什么的？’提得正好。但是首先，我要责备你颠倒了前

后次序，因为按照次序，硫磺帮应在前面。如果福格特想用魔鬼去吓唬德国

的庸人，或者用燃烧的硫磺去烧灼他们的脑袋，同时借此‘寻开心’，那他确

实可以找到比这些毫无恶意的、心情愉快的酒馆常客更好的魔鬼来充当这类

角色。我们老一代的日内瓦流亡者毫无恶意地把这帮酒馆常客戏称为硫磺

帮，而他们也非常善意地接受了这个绰号。这是缪斯的一帮快活的学生，他

们在德国南部的各次起义和后来的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中应过ｅｘａｍｉｎａ〔考

试〕并进行了ｅｘｅｒｃｉｔｉａｐｒａｃｔｉｃａ〔实习〕，而在失败之后，便同他们的红色科

学的主考人和教师一道在日内瓦聚集力量，准备新的战斗…… 不言而喻，

根本没有到过日内瓦的人或在硫磺帮垮台以后才到日内瓦的人，是决不能把

他们归入这个帮的。这个帮纯粹是当地的而且是转瞬即逝的一朵花（其实可

以把这一升华物称做硫华），但是，大概由于它的‘喧声’报所散发的革命气

息，对瑞士联邦的神经来说是过于强烈的一种气味吧，因此德律埃吹了一口

气，这朵花就四处飞散了。很久以后，阿布特才到了日内瓦，又经过好几年，

舍尔瓦尔也到了那里，他们‘各行其是’地散发着芳香，但决不是如福

格特所说的那样，是在那早已雕零、早已枯萎和早被遗忘的花束中散发着芳

香的。

硫磺帮的活动可归纳为这样一句话：在主的葡萄园里劳动。此外，他们

还编辑自己的‘喧声’报，报上的题词是：‘留在土地上靠微红的东西过活’①。

他们在自己的报纸上巧妙而幽默地嘲笑上帝和世人，揭露虚伪的预言家，鞭

笞议员们（ｉｎｄｅｉｒａｅ〔由此招怒〕②），同时，无论对自己或是对我们这些客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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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尤维纳利斯的第一首讽刺诗。——编者注

这里套用了圣经上的说法：把《ｒｅｄｌｉｃｈ》（诚实的）改成《ｒｏｔｌｉｃｈ》（微红的、

微红的东西）。——编者注



都不留情，并且以无可争辩的善意和公正，把一切的一切，朋友或敌人都加

以漫画化。

他们同你毫无关系，也不曾穿过你的“鞋（会）”３５７，这是用不着对你说

的。但是我也不能对你隐瞒，这种鞋也不会合他们的心意。他们这帮革命的

雇佣兵，暂时趿着战事沉寂的拖鞋，等待革命把他们重新激发起来，并把革

命的厚底靴（坚决前进的千里靴）再发给他们。而谁要是敢于用马克思的政

治经济学，工人专政等等去打扰他们的ｓｉｅｓｔａ〔午休〕，那他准会大倒其霉。

天啊！他们所干的那件工作，至多需要一个主持狂饮的人，而他们的经济课

就是围着酒瓶和它的微红的东西团团转。有一次，一个常同他们一起的奥登

林山的可敬的铁匠巴克菲施曾经说过：‘劳动权利当然是好事情，但让劳动义

务见鬼去吧！’……

因此，还是让我们把那块被如此不恭地掀开了的硫磺帮的墓碑放回原处

吧。说实在的，为了防止以后再有人玷辱硫磺帮的陵墓，应当有一位哈菲兹

出来朗诵《Ｒｅｑｕｉｅｓｃａｔｉｎｐａｃｅ》〔“愿它得到安息”〕。但是由于没有这样一个

人来唱这样一支歌，于是‘他们全都闻过火药味’这句话将成为他们的ｐｒｏ

ｖｉａｔｉｃｏｅｔｅｐｉｔａｐｈｉｏ〔挽歌和墓志铭〕，而他们的那位亵渎神圣的历史编纂者却

只不过嗅过硫磺味而已。

当制刷匠帮出现的时候，硫磺帮的成员已仅仅存在于传说中，存在于日

内瓦市侩们的注册簿上和日内瓦美人儿的心上了。制刷匠和装订工藻伦海美

尔、康姆、拉尼克尔等人同阿布特吵了架；因为伊曼特、我和其他人热烈支

持他们，于是我们就引起了阿布特的仇视。为此，阿布特被邀参加一次全体

会议，流亡者和工人协会作为ｃｏｕｒｄｅｓｐａｉｒｓ〔贵族法院〕甚至作为ｈａｕｔｅｃｏｕｒ

ｄｅｊｕｓｔｉｃｅ〔最高法院〕参加了这一会议。他出席了这一会议，在会上他不仅

不坚持他对许多人的攻击，而且直截了当地声称攻击是他捏造的，对他的敌

手们来说，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最后他还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

在阿布特勇敢地对这一套报复手法进行了辩护，并一再企图使高等法官们相

信这套手法的实际作用之后，有人提出了控告他的证据；在这以后，会议断

定他进行了恶意诽谤。并且揭露他犯了其他过错，因此判决把他开除。Ｅｎｒｅ

ｖａｎｃｈｅ〔为了报复〕，他就把高等贵族——最初只是上述的手工业者，——取

名为制刷匠帮。你知道，这是上述那个藻伦海美尔的职业和姓氏的一种成功

的结合，因而你应当把藻伦海美尔尊崇为制刷匠帮的老祖宗，但是，你却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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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把你自己算做这一族的成员或者归附这一族，不管它是行会或是贵族等

级。因为你知道，他们当中从事‘组织革命’的那些人，并不是你的信徒，而

是你的敌人。他们把维利希尊崇为天父，或者至少尊崇为罗马教皇，而把你

看做是反基督者或罗马教皇的敌人，因此，曾经是你在日内瓦教区的唯一拥

护者和ｌｅｇａｔｕｓａｌａｔｅｒｅ〔特使〕的那个德朗克，除酒会（他在这种会上ｐｒｉｍｕｓ

ｉｎｔｅｒｐａｒｅｓ〔在同辈中数第一〕）而外，不能参加任何会议。但是，制刷匠

帮和硫磺帮一样，纯粹是一种昙花似的东西，也被德律埃一口大气吹散

了。

阿加西斯的这位学生竟陷入这类日内瓦流亡者的化石中，并且从中取得

了出现于他的小册子已提供的那类博物学方面的臆造，这事对ｓｐｅｃｉｅｓ

Ｂüｒｓｔｅｎｈｅｉｍｅｒａｎａ〔制刷匠帮种〕来说是格外奇怪的，因为在他的动物研究

室里就有一个原始制刷匠帮成员拉尼克尔，正好是从那里搞来的反刍类中的

乳齿象的极妙标本。显然，反刍得是不正常的，或者是上述那位学生对反刍

的研究是错误的……

这就是你所要求的一切，ｅｔａｕｄｅｌà〔甚至还超过了〕。现在我也想向你

提出一点要求，就是我想知道你对扣除部分遗产ｐｒｏｐａｔｒｉａ〔以利于祖国〕，

ｖｕｌｇｏ〔换言之〕，以利于国家，把它当做国家主要收入来源这样一个问题是

怎样看的；不言而喻，这只是对大宗遗产而言的，并要废除由穷苦阶级负担

的一切赋税…… 除了遗产税这个问题以外，我还在思考德国的两个法规：

‘土地合并’和‘抵押保险’。我想把这两个法规介绍给法国人，他们对于这

些法规简直一无所知，除少数人以外，他们只看到莱茵河对岸的浓雾和酸白

菜。不久前，‘宗教、哲学、政治、科学和文化界’报倒是一个例外；它在抱

怨地产过分分散时正确地指出： 《Ｉ１ｓｅｒａｉｔｄéｓｉｒａｂｌｅｑｕ’ｏｎａｐｐｌｉｑｕａｔ

ｉｍｍéｄｉａｔｅｍｅｎｔｌｅｓｒｅｍèｄｅｓéｎｅｒｇｌｑｕｅｓ，ｄｏｎｔｕｎｅｐａｒｔｉｅｄｅｌ’Ａｌｌｅｍａｇｎｅｓ’ｅｓｔ

ｓｅｒｖｉｅａｖｅｃａｖａｎｔａｇｅ∶ｌｅｒｅｍａｎｉｅｍｅｎｔｏｂｌｉｇａｔｏｉｒｅｄｅｓｐｒｏｐｒｌéｔéｓｐａｒｔｏｕｔｏù

ｌｅｓ７１０ｄｅｓｐｒｏｐｒｉéｔａｉｒｅｓｄ’ｕｎｅｃｏｍｍｕｎｅｒéｃｌａｍｅｎｔｃｅｔｔｅｍｅｓｕｒｅ．Ｌａｎｏｕｖｅｌｌｅ

ｒéｐａｒｔｉｔｉｏｎｆａｃｉｌｉｔｅｒａｌｅｄｒａｉｎａｇｅ，ｌ’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ｌａｃｕｌｔｕｒｅｒａｔｉｏｎｅｌｌｅｅｔｌａｖｏｉｒｉｅ

ｄｅｓｐｒｏｐｒｉéｔéｓ〔“最好是立刻采取在一部分德国土地上已行之有效的坚决措

施，即在十分之七的土地占有者都要求重分土地的所有村社中，强制重分土

地。重分土地将有助于排涝、灌溉、合理耕作以及田间道路的铺设”〕。‘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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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也谈到这个问题；这家报纸本来就有些目光短浅，在观察德国问题时更

是如此，但是，由于它像第欧根尼炫耀自己的破烂外套那样炫耀它的沙文主

义，因而格外饶舌；它竟把这道菜冒充爱国主义，每天加一加热以飨读者。这

一家沙文主义的报纸在向它的ｂêｔｅｎｏｉｒｅ〔骇人的怪物，令人憎恨的东西〕①

——‘宗教、哲学、政治、科学和文学界’报客气地说了一声早安之后，就

叫了起来：《Ｐｒｏｐｒｉéｔａｉｒｅｓ ｒｕｒａｕｘ，ｓｕｉｖｅｚｃｅｃｏｎｓｅｉｌ！Ｅｍｐｒｅｓｓｅｚｖｏｕｓｄｅ

ｒéｃｌａｍｅｒｌｅｒｅｍａｎｉｅｍｅｎｔｏｂｌｉｇａｔｏｉｒｅｄｅｓｐｒｏｐｒｉéｔéｓ；ｄéｐｏｕｉｌｌｅｚｌｅｓｐｅｔｉｔｓａｕ

ｐｒｏｆｉｔｄｅｓｇｒａｎｄｓ．Ｏｆｏｒｔｕｎａｔｏｓｎｉｍｉｕｍａｇｒｉｃｏｌａｓ—ｔｒｏｐｈｅｕｒｅｕｘｈａｂｉｔａｎｔｓ

ｄｅｓｃａｍｐａｇｎｅｓ—ｓｕａｓｉｂｏｎａ—ｓ’ｉｌｓｃｏｎｎａｉｓｓａｉｅｎｔｌ’ａｖａｎｔａｇｅàｒｅｍａｎｉｅｒｏｂｌｉ

ｇａｔｏｉｒｅｍｅｎｔｌａｐｒｏｐｒｉéｔé！》〔“土地占有者，听从这个劝告吧！赶快要求强

制重分土地；为了大所有者的利益抢光小所有者。啊，最幸运的乡下人，——

要是他们知道强制重分土地的好处该多好！”〕②好像在按所有者的人头投票

时，大所有者会战胜小所有者似的。

其他方面，我让事情照常进行，帝王的我给帝王，上帝的我给上帝，‘魔

鬼的一份’也是如此。谨向你致老友的敬礼。

你的 席利”

从以上材料可以看出：既然日内瓦在１８４９—１８５０年有过硫磺

帮，而在１８５１—１８５２年有过制刷匠帮，这两个团体不论彼此之间

或者同我之间，都没有任何共同之处，那末，我们的议会小丑所

发现存在过的“硫磺帮
·
或制刷匠帮”，不过是他的非非之想，瀰天

大谎，“大得同臆造它的人一个样”。试想有一个历史家竟会这样

恬不知耻地断言：在第一次法国革命时期有过一帮人，他们以

《Ｃｅｒｃｌｅｓｏｃｉａｌ》
３５８
知名，

·
或
·
者
·
也以“雅各宾党人”这一同样别致的

名字著称。

至于他所制造的“硫磺帮或制刷匠帮”的生活和活动，那我

５２４福格特先生——二、制刷匠帮

①

② 这句话里的拉丁文，是套用味吉尔的长诗“稼穑诗”第２册中的诗句的。——

编者注

直译是：“黑色的野兽”。——编者注



们的这位小丑老兄并未为此花任何生产费用。我只举出唯一的一

个例子：

这个圆满的人对他的惊讶的庸俗读者说：“硫磺帮的主要职业之一，是败

坏住在祖国的人的名誉，使他们不得再反抗敲诈的企图，并拿出钱来〈这句

话说得不坏：“他们不得再反抗敲诈的企图”〉，以便这个帮对败坏他们名誉的

那些事实保密。这些人〈即福格特式的ｈｏｍｕｎｃｕｌｉｓ〔矮小而可怜的人〕〉向

德国寄了不是一封信，而是几百封信，公开威胁要把他们参与革命的各种行

动揭露出来，如果不把规定的款额限期交到指定地点的话。”（“主要著作”第

１３９页）

为什么福格特连“一封”信都不公布呢？因为硫磺帮写了

“几百封”。即令恐吓信贱得像乌莓子①，福格特仍然会赌咒发誓地

说：我们连一封信也不应当看见。如果明天叫他出席格留特利联

盟３５９的公意法庭，要他对“几百封”“恐吓信”给以说明，那他会

从腰里掏出酒瓶，但不是信件，会用手指打一个榧子，把舌头弹

得一响，并且会因锡仑式的哈哈大笑而抖动肚子，同他的阿布特

一起喊道：“以眼还眼，以牙还牙！”

６２４ 卡 · 马 克 思

① 这里套用了福斯泰夫的话（见莎士比亚“亨利四世”前篇第二幕第四

场）。——编者注



三

警 察 作 风

“州官想出了多么新奇的花样！”

（席勒）①

“我公开宣布”，——福格特摆出一副小丑姿态，一本正经地说，——

“我公开宣布：凡随马克思及其同志参加任何政治阴谋的人，迟早将落入警察

手中；这类阴谋已为秘密警察知悉，他们一开始就得到有关这类阴谋的密报，

他们在适当时机将孵出这类阴谋来〈看来阴谋是鸡蛋，而警察是孵蛋的母

鸡〉。马克思之流主谋犯当然将逍遥法外，稳坐伦敦〈而警察则坐在鸡蛋上〉。

要为这种论点提出证据，我现在并不为难。”（“主要著作”第１６６、１６７页）

福格特“现在并不为难”，福斯泰夫则从来都不“为难”。“满

嘴撒谎”——爱怎么撒就怎么撒吧，但是“为难”②吗？那末，你

的“证据”，杰克，你的“证据”呢③。

１．自  供

“马克思自己在他１８５３年出版的小册子‘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第７７

７２４福格特先生——三、警察作风

①

②

③ 莎士比亚“亨利四世”前篇第二幕第四场。——编者注

在德文原文中，《ｖｅｒｌｏｇｅｎ》（“满嘴撒谎”）和《ｖｅｒｌｅｇｅｎ》（“为难”）这两个

动词发音近似。——编者注

“威廉·退尔”第一幕第三场。——编者注



页上说过：‘１８４９年以后，对无产阶级政党来说，如同１８４８年以前一样，只

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秘密联合的道路。因此，从１８４９年以来，大陆上出现

了一系列秘密的无产阶级联合会；警察当局破获它们，法庭迫害它们，监狱

冲散它们的队伍；而形势又经常使它们重新恢复起来。’马克思在这里把自己

委婉地称为〈福格特说的〉‘形势’。”（“主要著作”第１６７页）

总之，马克思说：“警察当局从１８４９年以来破获了一系列秘

密的联合会”，但是形势又使它们恢复起来。福格特说：不是“形

势”，而是马克思“恢复了秘密的联合会”。于是福格特便证明：每

当巴登格的警察当局破获了玛丽安娜３６０的时候，马克思便按照他

同比埃特里的协议又把它恢复起来。

“马克思自己说的！”现在我不妨引证一下上下文，看一看马

克思自己是怎么说的：

“从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命失败以来，无产阶级政党在大陆上失

去了在这个短短时期中例外地享有的东西：报刊、言论自由和结

社权，换句话说，失去了党组织的种种合法手段。尽管在反动时

期，资产阶级自由党和小资产阶级民主党都还是能在它们所代表

的阶级的社会地位中找到通过这样或那样的形式联合起来，并在

或大或小的程度上捍卫自己的共同利益所必需的种种条件。１８４９

年以后，对无产阶级政党来说，如同１８４８年以前一样，只有一条

路可走，那就是秘密联合的道路。因此，从１８４９年以来，大陆上

出现了一系列秘密的无产阶级联合会；警察当局破获它们，法庭

迫害它们，监狱冲散它们的队伍；而形势又经常使它们重新恢复

起来。这些秘密团体的一部分，把推翻现存国家政权作为自己的

直接目的。这在法国是正当的…… 另一部分秘密团体则把组织

无产阶级政党作为自己的目的，而不考虑现存政府的命运。这在

８２４ 卡 · 马 克 思



像德国这样一些国家里是必要的…… 不容置疑，就是这里的无

产阶级政党的成员也将会再次参加反对ｓｔａｔｕｓｑｕｏ〔现存秩序〕的

革命，但是，为这一革命做准备工作，为它进行宣传鼓动、为它

进行秘密活动和组织密谋，都不是他们的任务…… 因此，共产

主义者同盟３６１并不是一个阴谋家团体……”（“揭露等等”波士顿

版第６２、６３页）３６２

但是，连这一点“宣传”也被残酷无情的州官痛斥为罪行，当

然，得到比埃特里和莱蒂首肯的宣传不在此例。州官甚至准许

“进行宣传鼓动、进行秘密活动和组织密谋”，但是要有一个前提，

就是这些活动的引线要集中在罗亚尔宫３６３，要集中在他所心爱的

亨利、海利奥加巴尔·普隆 普隆的手里。可是“宣传”竟在无产

者中间进行！多么卑鄙龌龊啊！

在“揭露”中，在上引的、为法院侦查员福格特巧妙歪曲了

的那一段文章下面，我接着说：

“不言而喻，这种秘密团体（如共产主义者同盟），对于下面

这样一些人来说，吸引力是不大的：这些人一方面在秘密活动的

那种庄严的、带有戏剧性的斗篷下面竭力掩盖自身的渺小，另一

方面又打算在最近革命到来时满足自己的一点微不足道的功名

心，但是首先千方百计地试图在目前就成为显要人物，在蛊惑宣

传的成果中捞到自己的一份，博得那些民主主义的爱吵吵嚷嚷的

饶舌者的拥戴。因此，从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已分离出了一个集团，

或者也可以这样说，已被分离出一个集团，这个集团所要求的即

使不是真正的密谋，至少也是密谋的外表，因而坚持同当代的民

主主义英雄结成直接的联盟，——这个集团就是维利希—沙佩尔集

团。这一集团的特征就是：维利希跟金克尔一道，在德美革命贷款的活动

９２４福格特先生——三、警察作风



中是以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承揽人〕的身分出现的。”（第６３、６４页）
３６４

而福格特究竟怎样把这一段话“委婉地”译成他的不知所云

的警察行话呢？请听一听他是怎样说的：

“只要两个〈党〉还共同行动，它们就得像马克思自己说的那样，从事组

织秘密团体和
·
败
·
坏
·
大
·
陆
·
上
·
的
·
团
·
体
·
和
·
一
·
些
·
人
·
的
·
名
·
誉。”（第１７１页）

不过这个脑满肠肥的混蛋没有指出这是马克思在“揭露”的

哪一页上“自己说的”。

《Ｅｇｌｉèｂｕｇｉａｒｄｏ，ｅｐａｄｒｅｄｉｍｅｎｚｏｇｎａ》 〔“他是骗子和一切谎言之

父”〕①。

２．穆尔顿革命代表大会

“大胆查理”，“勇敢的卡尔”，ｖｕｌｇｏ〔俗称〕卡尔·福格特，现

在给我们讲穆尔顿的失败。

“很多工人和流亡者都被〈即被李卜克内西〉巧妙地说服了，因此终于决

定在穆尔顿召开革命代表大会。各地方团体的代表都应秘密前往该地，他们

打算在那儿讨论同盟的最后组织工作和起义的最终日期。全部准备工作都绝

对保守秘密，通知只由李卜克内西先生的心腹和他的通讯员送发。代表们或

步行、或乘船、或骑马从四面八方向穆尔顿集中，但他们很快就被宪兵逮捕

了，因为后者早已知道他们来干什么，从哪儿来，怎么来的。用这种办法抓

到的这一伙人，在夫赖堡的奥古斯丁寺院里拘押了一个时候，后来被送到英

国和美国去了。李卜克内西先生受到了特别照顾。”（“主要著作”第１６８

页）

“李卜克内西先生”参加过司徒卢威领导的１８４８年９月起义，

０３４ 卡 · 马 克 思

① 但丁“神曲”地狱篇第二十三首歌。——编者注



后来在巴登坐牢，一直到１８４９年５月中，巴登爆发武装起义时才

获得自由，接着参加了巴登国民炮兵队当炮兵，后来被福格特的

友人布伦坦诺当做造反者再度投入拉施塔特囚室。第二次获释后，

在维护帝国宪法运动时期参加了由约翰·菲力浦·贝克尔率领的

师团，最后同司徒卢威、康海姆、科尔恩和罗森勃鲁姆一起越过

法国边境，前往瑞士。

当时，我对“李卜克内西先生”和他的瑞士“革命代表大

会”的了解，比对伯尔尼锅匠街本兹酒馆老板那里举行的酒馆代

表大会的了解还要少。在那里，满桌的议会豪杰们兴高采烈地再

次嘟囔他们在圣保罗教堂３６５说过的话，按号码相互分配未来帝国

的席位，并且听取大胆查理的那一套大吹大擂、粗野笑话、淫词

秽语和夸夸其谈来消磨流亡生活中的难熬夜晚；这位大胆查理当

时按照德国的古老传说，多少带着幽默地亲自为自己准备了一份

“帝国酒鬼”的特许证。

“传说”的开头是这样说的：

Ｓｗａｚｉｃｈｔｒｉｎｋｅｎ’ｓｈａｎｇｅｓｅｈｅｎ，

ｄａｚｉｓｔｇａｒｖｏｎｋｉｎｄｅｎｇｅｓｃｈｅｈｅｎ∶

ｉｃｈｈａｎｅｉｎｅｎｓｗｅｌｃｈｇｅｓｅｈｅｎ，

ｄｅｍｗｉｌｉｃｈｍｅｉｓｔｅｒｓｃｈｅｆｔｅｊｅｈｅｎ．

Ｄｅｎｄｕｈｔｅｎｂｅｃｈｅｒｇａｌｅｎｔｗｉｈｔ，

ｅｒｗｏｌｄｅｎａｐｆｎｏｃｈｋｏｐｈｅｎｉｈｔ，

ｅｒｔｒａｎｃｕｚｇｒｏｚｅｎｋａｎｎｅｎ，

ｅｒｉｓｔｖｏｒａｌｌｅｎｍａｎｎｅｎ

ｅｉｎｖｏｒｌａｕｆａｌｌｅｎｓｗｅｌｈｅｎ

ｖｏｎｕｒｅｎｕｎｄＶｏｎｅｌｈｅｎ

１３４福格特先生——三、警察作风



ｗａｒｔｓｏｌｃｈｅｒｓｌｕｎｄｎｉｅｎｉｈｔｇｅｔａｎ．①

然而，我们还是回头来谈穆尔顿“革命代表大会”吧。“革命

代表大会！”“同盟的最后组织工作！”“起义的日期！”“绝对保守

秘密的准备工作！”“或步行、或乘船、或骑马绝对秘密地从四面

八方集中”。这位“大胆查理”钻研我在“揭露”中戳穿的施梯伯

的那一套手法，显然没有白费力气。

实际情况是这样：李卜克内西在１８５０年初担任日内瓦工人协

会主席。他建议当时在瑞士的彼此毫无联系的各个德国工人协会

联合起来。这个建议被接受了，于是便决定向２４个不同的工人协

会发出书面通知，邀请它们到穆尔顿集会，讨论拟议中的组织问

题和创办共同机关报问题。日内瓦工人协会内部的辩论，通知书

的分发，其他２４个工人协会内部有关此事的讨论，都是公开进行

的，举行穆尔顿代表大会的日期也是公开的。如果瑞士当局要禁

止这个大会，那它在开会前一个月就能办到。但是自由派分子德

律埃先生的计划，却是玩弄戏剧性的警察手腕，他当时正在物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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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我们大家都不反对喝酒，——但说实在的，

这全是一种儿戏：

我知道有这么一个酒徒，

他喝起酒来简直令人吃惊。

他不满意大高脚杯，

既不愿用盂形缸，

也不愿用大腹杯，

他喝酒都用大桶，

真不愧为每一个好酒者的崇高典范；

就是大鹿和水牛

也从来不那么大口大口喝。

（引自十三世纪德国的一首打油诗“酒鬼”）。——编者注



一个他可以一口吞下去的人，以便使当时正在进行威胁的神圣同

盟心满意足。作为工人协会主席在代表大会通知书上署名的李卜

克内西，获得了公认的主谋者的荣幸。人们把他同其他代表隔离

开来，在夫赖堡塔楼顶上给了他一处免费住所，他能在那里极目

远眺，自得其乐，甚至每天有权在塔楼的平台上散步一小时。对

待他的唯一独特之处，就是把他隔离。他曾多次请求把他同其他

代表拘禁在一起，可是每次都遭到拒绝。但福格特懂得，警察当

局对自己的《ｍｏｕｔｏｎｓ》①不予隔离，反而要把这些“令人喜欢的交

谈者”硬塞进被捕者的内部去。

两个月以后，李卜克内西同一位姓格贝尔特的人一起被夫赖

堡的警察局长送往伯桑松，在那里，他像他的这位盟内同志一样，

得到了法国当局允许前往伦敦的通行证，但是接到警告说，要是

他们不按照指定路线前往，就要把他们发配到阿尔及利亚去。由

于这次出乎意料的旅行，李卜克内西失去了他在日内瓦的大部分

什物。不过，也应当对卡斯特拉、法列尔以及当时夫赖堡政府的

其他委员们作出应有的评价：他们不论对待李卜克内西，或者对

待穆尔顿的所有囚徒，都是非常人道的。这些先生们还记得：不

过是几年以前，他们自己也蹲过监狱或者流亡过，而且公开对大

科夫塔３６６德律埃强加于他们的那种警察职权表示厌恶。对在押的

流亡者的待遇，并不像流亡的“议员们”所想的那样。因此，目

前还在瑞士的一个家伙，某一位议员先生，认为有责任出版一本

抨击性小册子，来痛骂所有在押的人，特别是李卜克内西，因为

他的“革命”思想超出了议会健全理智的界限。可是“大胆查

３３４福格特先生——三、警察作风

① 指 专门放进被捕者中间去的密探，旨在刺探必要的情报（直译是：公

羊）。——编者注



理”似乎还不满足于李卜克内西所受到的“特别照顾”。

我们这位“大胆查理”的全部蹩脚文章的特点，就是带有剽

窃痕迹。在这件事情上也是如此。大家知道，瑞士自由派习惯于

对他们的牺牲者散布流言蜚语，说他们犯了进行 ｍｏｕｃｈａｒｄｅｒｉｅ

〔间谍活动〕的罪行，以便使自己的粗暴驱逐令带有“自由主义的

性质”。法济驱逐了司徒卢威，公开宣布他是“俄国间谍”。同样

地，德律埃宣布布瓦肖是法国ｍｏｕｃｈａｒｄ〔间谍〕。图尔特下令在

日内瓦大街上突然把席利抓起来送往伯尔尼监狱塔楼以后，也是

用同样手法ｃｏｎｔｒａ〔对付〕他的。《Ｌｅｃｏｍｍｉｓｓａｉｒｅｍａｉｒｅｆéｄéｒａｌ

ＭｏｎｓｉｅｕｒＫｅｒｎｅｘｉｇｅｖｏｔｒｅｅｘｐｕｌｓｉｏｎ》〔“联邦委员、市长凯伦先

生要求骗逐您”〕，——当席利提出为什么这样粗暴对待他时，权

大无边的图尔特这样回答说。席利说道：《Ａｌｏｒｓｍｅｔｔｅｚｍｏｉｅｎ

ｐｒéｓｅｎｃｅｄｅＭｏｎｓｉｅｕｒＫｅｒｎ》〔“那就让我见见凯伦先生”〕。图尔

特却说：《Ｎｏｎ，ｎｏｒｓｎｅｖｏｕｌｏｎｓｐａｓｑｕｅＭ．ｌｅｃｏｍｍｉｓｓａｉｒｅｆéｄéｒａｌ

ｆａｓｓｅｌａｐｏｌｉｃｅàＧｅｎèｖｅ》〔“不行，我们不愿联邦委员先生干日内

瓦的警务〕。这一回答的逻辑，跟同一个图尔特在担任瑞士驻都灵

公使时所表现的绝顶聪明相比，可说毫无逊色；在萨瓦和尼斯的

割让已是ｆａｉｔａｃｃｏｍｐｌｉ〔既成事实〕之后，他写信告诉瑞士联邦主

席说：卡富尔拚命地反对这种割让。然而，也许是同铁路有关的

外交问题当时把图尔特的正常机敏弄迟钝了。在席利已被极其严

格地ｓｅｃｒｅｔ〔单独监禁〕在伯尔尼之后，图尔特才给他的粗暴的警

察行动点缀上“自由主义的性质”，才向德国的流亡者，例如芬克

博士窃窃耳语：“席利同凯伦秘密勾结，并向他密告日内瓦的流亡

者，等等”。甚至日内瓦“独立报”３６７当时也认为：“把对流亡者进

行系统的诽谤提高为国家原则”是日内瓦政府的一种人所共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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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孽（见附录１）。

德国警察当局一提出要求，瑞士自由派政府便把所谓的“首

领”驱逐出境，从而破坏了避难权，——这项权利是以残存的革

命军不参加巴登土地上的最后一战为条件的。后来也轮到了“盲

从者”。瑞士政府用形形色色的欺骗手法，迫使成千的巴登兵士接

受了回国护照，可是他们一回国就落到早已知道他们“来干什么，

从哪儿来，怎么来”的宪兵们手里。随后是神圣同盟的威胁，随

威胁而来的是穆尔顿的警察手腕。但是，“自由主义的”联邦委员

会３６８还不敢像“勇敢的卡尔”做得那样过分。它只字未提“革命代

表大会”、“同盟的最后组织工作”和“起义的最终日期”。为了面

子关系而不得不进行的侦查，结果是一无所得。

外国的“战争威胁”和“政治宣传倾向”，——这就是“为难

的”联邦委员会为了给自己辩护而在一份官方文件中闪烁其词地

提到的一切（见附录２）。“瑞士自由主义”警察的丰功伟绩，决不

因造出了“穆尔顿革命代表大会”而达到顶点。１８５１年１月２５日，

我的朋友威廉·沃尔弗（“议会的羊群”把他戏称为“议会的

狼①”）从苏黎世写信告诉我：

“联邦委员会采取它惯用的手法，已使流亡者从１１０００人减少到５００人，

但是，它在没有把不拥有相当财产或特殊关系的一切人都赶出去以前，是不

会安心的。”

不言而喻，为革命奋斗过的流亡者是敌视圣保罗教堂的英雄

好汉们的，因为后者以无休止的空谈扼杀了革命。这班英雄好汉

竟然毫不羞惭地把他们的敌手转交给瑞士警察当局。

５３４福格特先生——三、警察作风

① 文字游戏：德文里的Ｗｏｌｆｆ是姓，《Ｗｏｌｆ》是“狼”。——编者注



席利到了伦敦之后，福格特的心腹、拉尼克尔这个怪物曾亲

自写信告诉他说：

“请设法在其一家比利时报纸上搞几栏来刊登声明，并请不要放过机会

来使那些卑鄙的德国狗〈议员们〉在美国不得安生，因为他们已把自己
·
出
·
卖

给那个大脖子的外交官〈德律埃〉，成了他的工具。”

现在，大家就懂得“大胆查理”所说的下面一段话是什么意

思了：

“我竭尽全力限制流亡者的革命弃波，并不遗余力地为他们在大陆上或

海外找到栖身之所。”

在“新莱茵报”第２５７号的一篇文章中，可以读到以下一段

话：

“海得尔堡１８４９年３月２３日。我们的友人福格特，左派的先进战士，帝

国当代的幽默家，帝国未来的马罗，防止革命的‘可靠信号手’，正在同——

同一些志同道合的人？不！——同一些真正的反动分子联合起来。为了什么

目的呢？为了把羁押在斯特拉斯堡、伯桑松和德国边境其他地方的‘个人’派

遣到美国去，换言之，就是流放到美国去…… 卡芬雅克的军刀制度当做惩

罚强加于人的东西，这班先生们却想以基督之爱的名义来得到…… 大赦死

了，——流放万岁！当然，在这里没有ｐｉａｆｒａｕｓ〔虔诚的欺骗〕也是不行的，

如竟说什么流亡者自己希望迁移等等。但是，据‘湖滨小报’发自斯特拉斯

堡的消息说，这种流放计划在所有流亡者中间掀起了真正的怒潮，等等。他

们全都希望很快回到德国，即令像福格特先生所动人地说的那样，他们不得

不因此而冒参与某种‘疯狂大胆的行动’的风险。”

然而，对“大胆查理”的穆尔顿革命代表大会已经说得够多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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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舍尔瓦尔

《Ｔｈｅｖｉｒｔｕｅｌｆｔｈｉｓｊｅｓｔｗｉｌｌｂｅ

ｔｈｅｉｎ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ｂｌｅｌｉｅｓｔｈａｔｔｈｉｓ

ｓａｍｅｆａｔｒｏｇｕｅｗｉｌｌｔｅｌｌｕｓ》
“这场玩笑的妙处，是在听听这个肥胖的

无赖会向我们讲些什么海阔天空的谎言。”①

  在我的“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中，有一章专门谈到舍尔

瓦尔的密谋３６９。我在那里指出，施梯伯怎样同舍尔瓦尔（克列美尔

的假名）这一工具，怎样同卡尔利埃、格莱夫和弗略里这些产婆，

捏造了所谓巴黎德法九月密谋②，以便弥补引起科伦检察院不满

的、在“客观犯罪构成”方面的漏洞，因为原来他们认定科伦的

囚徒们是有罪的。

科伦案件３７１期间，我所提出的辩护证据，确凿地证明了舍尔瓦

尔同我和科伦被告们没有任何关系，以致同一个施梯伯在１０月

１８日（１８５２年）还发誓作证，说他的舍尔瓦尔同我们是一伙，而

在１８５２年１０月２３日（“揭露”第２９页３７２）就否认了这项证词。

他在理屈词穷的情况下，只好放弃把舍尔瓦尔及其密谋同我们扯

在一起的打算。施梯伯总归是施梯伯，但施梯伯毕竟还不是福格

特。

我认为在这里重复我在“揭露”中所援引过的关于所谓九月

７３４福格特先生——三、警察作风

①

② 在我的“揭露”印成之后，我才知道德拉奥德（化名杜普勒）以及普鲁士警

探贝克曼（当时是“科伦日报”３７０记者）和佐美尔也都参与了这件事。

莎士比亚“亨利四世”前篇第一幕第二场。——编者注



密谋的说明，是完全不必要的。１８５２年５月初，舍尔瓦尔回到了

伦敦。他原是在１８５０年夏初，出于工作上的考虑从伦敦移居巴黎

的。１８５２年２月，他被判刑，几个月之后，巴黎警察当局给了他

一个逃跑的机会。回到伦敦之初，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我和我

的朋友们在１８５０年９月中就已退出了该协会３７３）把他当做一个政

治上的蒙难者来欢迎他。但是这场欺骗的寿命并不长。舍尔瓦尔

在巴黎的丰功伟绩很快便暴露了，而且也就在１８５２年５月的一次

公开会议上，人们把他当做一个无耻之徒赶出了协会。１８５１年５

月初被捕的科伦被告们，仍然在被押侦查中。从密探贝克曼由巴

黎寄给他的机关报“科伦日报”的一篇简讯中，我了解到：普鲁

士警察当局企图事后捏造舍尔瓦尔及其密谋同科伦被告们有关

系。因此，我开始寻找有关舍尔瓦尔的材料。结果我发现，舍尔

瓦尔曾在１８５２年７月向路易 菲力浦统治时期的前大臣和著名折

衷主义哲学家冯·雷·①先生表示甘愿充当奥尔良派的密探。冯

·雷·先生同巴黎警察局的关系帮助他从巴黎舍尔瓦尔的档案中

弄到了一些摘要。在法国警察局的报告中，舍尔瓦尔就是Ｃｈｅｒ

ｖａｌｄｎｏｍｍéＦｒａｎｋ，ｄｏｎｔｌｅｖéｒｉｔａｂｌｅｎｏｍｅｓｔＫｒｅｍｅｒ〔通称为弗

兰克的舍尔瓦尔特，他的真姓是克列美尔）。档案上注明：在一个

相当长的时期内，他曾经是哈茨费尔特公爵、普鲁士驻巴黎公使

的密探，他在ｃｏｍｐｌｏｔｆｒａｎｃｏａｌｌｅｍａｎｄ〔法德密谋〕中是一个叛徒，

目前还是法国的密探，等等。科伦案件期间，我把这些材料通知

了一个辩护人——律师施宗德尔第二先生，并嘱咐他在必要时可

以说出这些材料是我提供的。当施梯伯在１０月１８日开庭时发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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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爱尔兰人舍尔瓦尔——他自己说１８４５年曾因伪造票据在亚琛

坐过牢，——仍然被关在巴黎的时候，我立即经当次邮班通知施

奈德尔第二：莱茵普鲁士人克列美尔化名舍尔瓦尔“仍然”住在

伦敦，每天同普鲁士警监格莱夫碰头，而这个已被判刑的普鲁士

罪犯，英国立即会根据普鲁士政府的要求把他引渡的。如果把他

弄到科伦去当证人，施梯伯的把戏就会全被戳穿。

在施奈德尔第二的压力下，施梯伯终于在１０月２３日宣称，他

听说舍尔瓦尔好像已从巴黎逃跑，但他又庄严宣誓说，他根本不

知道这位爱尔兰人现在何处，也根本不知道他同普鲁士警察当局

有何关系。实际上，舍尔瓦尔当时已被调到伦敦格莱夫那儿去做

临时工作，每周领取固定薪俸。我的材料在科伦陪审法庭上引起

的关于“舍尔瓦尔的秘密”的辩论，迫使舍尔瓦尔逃离伦敦。我

听说他到泽稷岛执行警务去了。我好久不知道他的行踪，直到从

纽约出版的“工人共和国报”３７４的一篇日内瓦通讯中，才偶然得知

舍尔瓦尔于１８５３年３月化名纽金特到了日内瓦，１８５４年夏天又

从日内瓦跑走了。可见，他在日内瓦会见福格特时，是在我的那本败坏

他的名誉的“揭露”由沙贝利茨在巴塞尔出版几个星期之后。

但是，现在我们还是回头来谈福斯泰夫式的“历史故事”吧。

福格特硬说他的舍尔瓦尔假逃出巴黎以后马上就到日内瓦去

了，可是在这以前他曾硬说：舍尔瓦尔在九月密谋暴露前“几个

月”，已由共产主义秘密同盟（同上，第１７２页）从伦敦“转送”

到巴黎去了。这样一来，从１８５２年５月到１８５３年３月这段时间

便完全不见了，而从１８５０年６月到１８５１年９月这段时间则被缩

短成“几个月”。只要有一位福格特能在科伦陪审法庭上发誓说

“伦敦共产主义秘密同盟”是在１８５０年６月把舍尔瓦尔派到巴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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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的，施梯伯就会什么也干；只要能看到福格特同他的施梯伯一

起汗流浃背地坐在证人席上，我也就会不惜付出一切！赌咒发誓

的施梯伯同他的鸟儿格莱夫、他的维尔穆特以及他的小玩意儿戈

德海姆，同他的Ｂｅｌｌｅｌｖｏｇｔ。①这是多可爱的一帮人啊！福格特的舍

尔瓦尔到日内瓦去时，“给纽金特先生很快便与之形影不离的马克

思及其同伙的所有熟人”带去了“介绍信”（第１７３页）。他“在

‘总汇报’的一位记者家里住了下来”，并且得到了——大概是由

于我的介绍信（即“揭露”），——接近福格特的机会，后者给了

他一项石印工作（同上，第１７３—１７４页），而且同他，就像从前

同约翰大公、接着又同普隆 普隆那样，发生了某种“学术上的联

系”。“纽金特”有一天在帝国摄政３７５的“办公室”里工作，一位

“熟人”认出他就是舍尔瓦尔，并揭穿他是一个《ａｇｅｎｔ

ｐｒｏｖｏｃａｔｅｕｒ》〔“奸细”〕。原来纽金特在日内瓦不仅同福格特打交

道，而且忙于“建立秘密团体”的工作。

“舍尔瓦尔 纽金特主持会议、做记录、担任同伦敦通信的工作。（同上，

第１７５页）“他骗取了一些不太聪明的、但一般说来是好样的工人们的信任”

（同上），但是，“在团体的成员当中，还有马克思集团的一个娄罗，大家都认

为他可能是德国警察当局的一个密探”（同上）。

舍尔瓦尔 纽金特与之“形影不离”的马克思的“所有熟人”突

然变成了“一个娄罗”，而这一个娄罗又分成“留在日内瓦的马克

思的娄罗们”（第１７６页），后来纽金特不仅“从巴黎”同这些娄

罗们“通信”，而且他还像吸铁石一样，把他们“吸引到”在巴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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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文字游戏：Ｇｒｅｉｆ，Ｗｅｒｍｕｔｈ和Ｇｏｌｄｈｅｉｍ（小称是Ｇｏｌｄｈｅｉｍｃｈｅｎ）是警官的姓；

同时《Ｇｒｅｉｆ》又有“兀鹰”的意思，《Ｗｅｒｍｕｔ》又有“苦痛”和“苦艾”的

意思，《Ｇｏｌｄｈｅｉｍｃｈｅｎ》又有“金黄色的蟋蟀”的意思；《Ｂｅｔｔｅｌｖｏｇｔ》直译是：

“乞丐总管”，在这里则为“形形色色败类的保护人”。——编者注



的“他的身边”来（同上）。

又是麻布“衣服”“换成”草绿色衣服的老故事！

舍尔瓦尔 纽金特要建立他的团体的目的是：

“大量制造假钞票和国库券，借以动摇专制者的信用和破坏他们的财政

制度”（同是，第１７５页）。

舍尔瓦尔大概是在模仿著名的皮特，大家知道，这位皮特在

反雅各宾战争时期曾在伦敦附近建立了一家印制法国假钞票的工

厂。

“纽金特本人已经为此目的准备好各种各样的石版和铜版，已经指定秘

密同盟的一些轻信成员，要他们带上一包包这些”——石版和铜版吗？不

是，——“这些假钞票〈自然，钞票是在印出以前就包好了的〉动身到法国、

瑞士和德国去”，（见第１７５页），

可是西塞罗 福格特已经手握脱鞘之剑站在舍尔瓦尔 卡提利纳的

身后。福斯泰夫式的人物的特征是，不仅他们本身是被吹起来的，

而且又全都进行吹嘘。瞧，把“革命奔波”限制在瑞士并用一批

输船使流亡者远涉重洋的我们那位大嗓门，瞧，他怎样在舞台上

露面，演出什么样的传奇剧，又怎样把施梯伯同舍尔瓦尔之间在

巴黎进行的白刃战的趣闻留诸后世（见“揭露”３７６）！他就这样站着，

这样运用他的剑①！

“这整个密谋计划（同上，第１７６页）订得极其可鄙。”“每个工人团体都

要对舍尔瓦尔的计划负责。”已经“出现了来自外国使团方面的秘密询问”，已

经打算“败坏瑞士、特别是日内瓦州的名声”。

但是州官并没有睡觉。他对瑞士进行了第一次拯救，——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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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这里套用了莎士比亚的历史剧“亨利四世”前篇第二幕第四场中福斯泰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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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了一种后来多次重复而且成效日增的实验。

“我不否认”，——这位身体颇有重量的人叫道，——“我不否认，我为

粉碎这些恶毒计划作出了
·
我
·
的
·
重
·
大
·
贡
·
献；我不否认，我为此找过日内瓦共和

国的警察当局；我至今还感到遗憾〈伤心的西塞罗〉：某些受骗者的热心，竟

成了给诡计多端的主谋者的预告，因而使他逃脱了逮捕。”

但是，不管怎样，西塞罗 福格特已“粉碎了”卡提利纳的密

谋，拯救了瑞士，给他随时准备着作出贡献的地方“作出了”他

的重大贡献。几个星期以后，——像福格特说的，——舍尔瓦尔

又出现在巴黎，“在那里，他根本不是躲躲闪闪的，而是像任何一

个公民那样公开生活的”（同上，第１７６页）。大家都明白，仿造

的ｅｍｐｉｒｅ〔帝国〕的巴黎公民们（ｃｉｔｏｙｅｎｓ）是怎样公开生活的。

舍尔瓦尔如此“公开”在巴黎游荡，ｐｏｏｒ〔可怜的〕福格特在

访问巴黎时却每次都要躲藏在罗亚尔宫普隆 普隆的桌子下面！

实在很抱歉，为了同福格特的有力的察哈里埃之歌唱对台戏，

我不得不援引约翰·菲力浦·贝克尔的如下一封信。德国流亡界

的老将约翰·菲力浦·贝克尔的革命活动，从汉巴赫大典３７７到他

以第五基干师师长身分为之战斗的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柏林

军事周刊”的这种无疑公正的意见，证明了他的军事功勋），早已

家喻户晓了，因此用不着我对写信人再作任何介绍。我只想指出：

他的信是写给我在伦敦的一位熟人德国商人莱①的；我本人同约

·菲·贝克尔并不相识；他同我从来没有过政治上的联系；最后，

我删去了信前面谈到的事务性问题，也删去了有关硫磺帮和制刷

匠帮的大部分，因为我们已经从前面的叙述中知道了。（原信目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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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在柏林我的案件的证件内）

“１８６０年３月２０日于巴黎

……前几天我得到了福格特ｃｏｎｔｒａ〔反对〕马克思的小册子。这一著作

使我感到更加难受，因为它完全歪曲了所谓硫磺帮的历史和臭名远扬的舍尔

瓦尔的历史（由于我当时住在日内瓦，这类历史我知道得很清楚），而且还非

常错误地把它们同经济学家马克思的政治活动搅在一起。我本人不认识马克

思先生，同他也从来没有任何接触；相反，福格特先生和他的家庭，我在二

十多年前就认识了，因此我同后者的关系要亲近得多；对福格特在这场斗争

中所表现的轻率和无耻，我只能表示极大的遗憾和极坚决的谴责。在斗争中，

使用歪曲的甚至无中生有的事实是不光彩的。即使责难福格特为拿破仑效劳

是毫无根据的，那末，他像一个自杀者一样用以毁灭锦绣前程、破坏和辱没

自己地位和声誉的那种轻率举动，也还是令人感到遗憾的。我衷心希望他用

正当方法来根本推翻这种严厉的责难。鉴于到此为止他在这件不愉快事情上

的所作所为，我觉得绝对有必要同您谈谈所谓硫磺帮的历史和‘无可非议

的’舍尔瓦尔先生的历史，从而使您能够作出判断：马克思对硫磺帮和舍尔

瓦尔先生的存在和活动究竟有多少责任。

那末，我就来简单谈一下硫磺帮的产生和消亡。关于这个帮，未必有谁

能比我提供更确切的情况了。不难理解，我当时住在日内瓦，由于我所处的

地位，我不仅能够从头了解流亡界所发生的一切；而且，为了共同事业，我

作为一个长辈，认为自己有责任关心这个帮所做的一切事情，以便在必要时

能够事先告诉和劝阻流亡者，使他们放弃某些荒诞的图谋，虽然这种图谋是

由于不幸、甚至常常是由于绝望心情造成的困境而产生的，是情有可原的。根

据三十年的经验，我十分明白，任何流亡生活都充满了幻想。”

（以下，大部分都已在波克罕和席利的信中叙述过了。）

“……这个多半是由无业游民组成的团体，被戏称为硫磺帮。这是由偶然

聚在一起的年轻人结成的一个小团体，事先并没有任何准备，没有主席和纲

领，也没有章程和教义。他们对秘密同盟或者需要有计划地达到的任何政治

目标或其他目标，连想也没想过；他们仅仅公开地、甚至过分公开地和坦率

地追求效果，达到了无节制的地步。他们同马克思更没有什么联系，马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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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他们的存在肯定也一无所知，同时他们当时同马克思在社会政治观点上有

很大的分歧。此外，这帮小伙子当时表现了一种自命不凡、独立不羁的倾向，

因此无论在理论上或实践上，他们未必会服从某个人的权威；他们会嘲笑福

格特的那种慈父般的训诫，会嘲笑马克思的那种带倾向性的指示。由于我的

大儿子每天都同他们的头儿们来往，因此他们当中发生的事情，我知道得格

外清楚。这个无拘无束的帮和它的一套把戏，其存在时间并没有超过１８４９—

１８５０年冬季；环境迫使我们的这些英雄们天各一方了。

谁能想到，早就被人遗忘的硫磺帮会在蛰居十年之后被福格特教授点燃

起来，用令人窒息的烟味来反对假想的敌人；谁能想到，一些阿谀逢迎的下

流报棍子竟像电磁变感导体一样兴高采烈地把这种烟味传播得更远。要知

道，甚至ｐａｒｅｘｃｅｌｌｅｎｃｅ〔真正〕自由主义的冯·芬克先生，在涉及意大利问

题时也谈到了硫磺帮，并且用它来说明谦逊的普鲁士议院。而布勒斯劳的资

产阶级，——它似乎总是享有好名声的，——为了庆祝硫磺帮，竟ｓａｎｃｔａ

ｓｉｍｐｌｉｃｉｔａｓ〔天真地〕组织了狂欢游行，并且为了表示自己的善意，还用硫磺

熏了城市。

可怜而无辜的硫磺帮啊！ｎｏｌｅｎｓｖｏｌｅｎｓ〔不管愿意不愿意〕，你都得在你

安然去世之后化成一座真正的火山，就像魔鬼用警察吓唬胆小的庸人一样，

把全世界的笨伯都硫炼一番，使发热的头脑燃烧得最旺；我觉得，福格特自

己也被你永远烧伤了喉咙。

现在来谈克列美尔，ｖｕｌｇｏ〔即〕舍尔瓦尔。这个政治社会方面的骗子和

通常的骗子于１８５３年在日内瓦露面，化名为英国人纽金特。这是跟随他的那

位冒名老婆的婚前的姓，她是一个地道的英国女人。纽金特的英语和法语讲

得都很流利，但长期避免讲德语，因为他大概很想让别人把他当做真正的英

国人。纽金特自己说，他是熟练的石印工人和彩色石印工人，他把彩色石印

术带到了日内瓦。他长于交际，善于安排自己并有利地表现自己。他很快便

接受了大学教授们的许多定货，为博物学和古代艺术制插图。最初，他深居

简出，后来几乎光同法国和意大利的流亡者往来。我当时设了一个ｏｆｆｉｃｅｄｅ

ｒｅｎｓｅｉｇｎｅｍｅｎｔｓ〔问事处〕，办了一家日报——‘勒芒湖信使报’。一位名叫施

泰歇尔的巴登流亡者，过去做过实科学校校长，在我那儿担任编辑。这人在

绘画方面天赋很高，想在彩色石印方面得到深造以后，来改善自己的境况；他

拜英国人纽金特为师。施泰歇尔经常告诉我关于这位能干、热心而又慷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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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男人和那位可爱而又娇媚的英国女人的种种好事。施泰歇尔又是工人教

育协会的音乐教员，有一次他把他的老师纽金特带到协会去；我在那儿高兴

地同他初次结识，他破格地讲起德语来，而且他用的是下莱茵区方言，讲得

很流利，因而我对他说：‘您不是英国人。’但他坚持己见，并且解释说，他

的父母在他童年时就把他送进波恩的一个学校里，他在那里一直呆到１８岁，

因此学会了那里的方言。最近还对这位‘可爱的’人钦佩莫名的施泰歇尔，也

帮助纽金特使人相信他是英国人。相反，这件事使我对阿尔比昂的这位假儿

子大加怀疑，并且劝告协会的会员们对他要加小心。过了不久，我在法国流

亡者协会碰到了这位英国人，我来得很凑巧，他正好在吹嘘他在巴黎起义时

期的英雄业绩。这时我才明白他也在搞政治。这使我对他产生更大的怀疑；我

对他在作战时所表现的‘狮子般的勇猛’——用他的话来说，——开了点玩

笑，让他有机会当着法国人在我面前维护他的业绩，但是因为他以狗一般的

温顺接受了我的辛辣的嘲笑，使我很瞧不起他。

从那以后，只要有可能，他就竭力回避我。同时，他在施泰歇尔的协助

下，在德意志工人协会里组织跳舞晚会，他们不费一文地找来了几个乐师

——一个意大利人、一个瑞士人和一个法国人。我在这些晚会上又遇到的这

位英国人，已经完全是在得心应手的环境中的一个真正的ｍａｉｔｒｅｄｅｐｌａｉｓｉｒ

〔主持人〕了；因为狂欢和向女士们献殷勤，比表现狮子般的勇猛，更为他所

胜任。但是在工人协会中他并不搞政治；他在这儿只是纵情地跳舞、蹦跳、欢

笑、饮酒和唱歌。然而，我从维尔腾堡的一个首饰匠弗里茨那儿得知：这位

‘彻底革命的英国人’建立了一个同盟，由他（弗里茨）以及一个德国人、几

个意大利人和法国人总共七个成员组成。我要求弗里茨不要参与同这位政治

上的技巧运动表演家有关的任何重大事情，要他本人立即退出同盟，并说服

他的同仁们也这样做。过了不久，我从一个书贩那儿收到一本马克思写的关

于科伦共产党人案件的小册子，在这本小册子里，舍尔瓦尔已被揭穿是克列

美尔，并且已被揭露出是一个骗子和叛徒。我立即产生了这样的想法，纽金

特也就是舍尔瓦尔，尤其因为按照小册子所载，他出生于莱茵，——这同他

所说的方言相吻合，——而且同一个英国女人同居，这也是与事实一致的。

我立刻把我的想法告诉施泰歇尔、弗里茨等人，并且要他们读读这本小册子。

对纽金特的怀疑很快就传播开了，——马克思的小册子起了应起的作用。弗

里茨很快就对我说，他已退出了这个‘小同盟’，其他人也会照他的样子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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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同时也向我公开了该同盟的秘密目的。这个‘英国人’打算伪造国家有价

证券来破坏欧洲各国的信用，并准备用换得的款子发动欧洲革命，等等。就

在这时，有一位曾在巴黎当过律师的法国流亡者累亚先生，在讲授社会主义。

纽金特也在听课；在巴黎案件中作过纽金特的辩护人的累亚，认出他就是舍

尔瓦尔，而且立即向他说了。纽金特急切地恳求不要暴露他。我是从一位法

国流亡者、累亚的友人那里知道这件事的，而且马上把这件事通知了大家。纽

金特竟然厚颜无耻地又到工人协会去，但人们揭穿他就是法国人舍尔瓦尔和

德国人克列美尔，并把他赶了出去。据说，宾根的拉尼克尔曾为此事对他严

加斥责。此外，日内瓦警察当局想追究他组织上述小同盟一事，但是，国家

有价证券的伪造者已经无影无踪了。

他在巴黎干过瓷器绘画工作，因为我在这儿也干的这项工作，所以我们

在业务上有所接触。但是他仍然是那样浮躁、轻佻得不可救药。

我实在不明白，福格特怎么竟敢把这个流氓在日内瓦的荒唐行径同马克

思这样人物的活动胡扯在一起，竟敢把他称做马克思的同志或工具，尤其是

因为这事涉及的时期，正是马克思用上述小册子痛斥这个骗子的那个时候。

要知道，正是马克思用自己的小册子揭穿了他，把他赶出了日内瓦，而福格

特竟说什么他在日内瓦是为马克思效劳的。

当我思考自然科学家福格特怎能误入这种歧途时，我简直莫名其妙。眼

见福格特何等轻率地、何等徒劳地、何等白白地在毁坏他那由于各种情况的

偶然凑合而取得的强烈影响，难道不觉得可惜吗！在这以后，如果大家对福

格特的自然科学著作都抱着不信任和怀疑的态度，把它们看成也是浮皮潦草

地、敷衍塞责地根据虚假的观念、而不是根据肯定的、经过对事实深入研究

而得出的一些科学结论，也就不会使人感到奇怪了！

要成为政治家和学者，光有虚荣心是不够的，否则，甚至克列美尔也可

能成为政治家和学者了。遗憾的是，福格特由于他的硫磺帮和他的舍尔瓦尔，

自己也堕落到舍尔瓦尔那步田地了。的确，他们之间有一种内在的相似之处，

突出地表现在：追求日常幸福、富裕生活和交际乐趣，而对严肃认真的事情

采取轻率嘲弄的态度……

希望很快能收到您的友好回信，请接受衷心的问候。

忠实于您的 约·菲·贝克尔

又及：我刚才又翻了翻福格特的小册子，使我感到更为惊奇的是：我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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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制刷匠帮也获得了这种荣誉。这个帮是怎么一回事，你应当知道一些……

其次我也在这本小册子中读到：福格特硬说什么纽金特 舍尔瓦尔 克列

美尔是受马克思之托来日内瓦的。因此，我认为必须作如下补充：在日内瓦

的最后一分钟还冒充英国人的那个纽金特，从来不让人觉察出：他在何时何

地曾经同某一个德国流亡者有过联系；因为这对他的化名是根本不利的。甚

至目前在这儿，尽管这种做法对他已经没有像当时在那儿一样有意义，但他

仍然拒绝承认这一点，并且否认以往曾经结交过德国人。

在这以前，我总以为福格特是轻率地遭到了别人的愚弄，但是现在，他

的所作所为越来越令人感到是心怀叵测的诡计。他并不使我感到兴趣，但是

我可怜他那善良而可爱的年迈父亲，毫无疑问，这些事将给他带来许多不愉

快的时刻。

我不仅允许您：甚至请求您：为了真理和善举，把我告诉您的这些东西

在您的熟人中传播。

忠实于您的 约·菲力浦·贝”（见附录３）

４．科伦共产党人案件

我们且撇开日内瓦帝国摄政的“办公室”不谈，来谈谈科伦

普鲁士王国陪审法庭。

“马克思在科伦案件中起了杰出的作用。”毫无疑问。

“科伦审讯了他的同盟的同志们。”一点不错。

科伦被告们的审前羁押竟拖了一年半之久。

普鲁士警察局和大使馆，辛凯尔迪及其全班人马，邮局和地

方当局，内务部和司法部，——所有这些在这一年半中都作了极

其巨大的努力，要弄出某种ｃｏｒｐｕｓｄｅｌｉｃｔｉ〔犯罪构成〕来。

因此，福格特为了侦查我的“行动”，掌握了可以说是普鲁士

国家的辅助手段，甚至从我的１８５３年巴塞尔出版的“揭露科伦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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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党人案件”中占有了真凭实据；这本书是他在日内瓦工人协会

里找到的，他把它借去“进行了研究”。现在卡尔这小子准不放过

使我害怕的机会了。可是不然！福格特这次“为难”了，他放出

了几个他特有的、带恶臭的、窒息性的炮弹①，然后一边仓皇退却，

一边含糊地说：

“科伦案件对我们并没有特殊意义。”（“主要著作”第１７２页）

在“揭露”中，除了其他人以外，我还不能不涉及奥·维利

希先生。维利希的自我辩护书②，是从他在１８５３年１０月２８日

“纽约刑法报”３７９上把我的著作评论为“对德意志联邦中央警察局

的骇人听闻行动的巧妙批判”开始的。我的著作的出版者雅·小

沙贝利茨收到我的手稿以后，１８５２年１２月１１日从巴塞尔写信告

诉我说：

“您对警察当局的不光彩行为所进行的揭露是无与伦比的。您给普鲁士

的现存制度树立了一座坚实的纪念碑。”

他还补充说，一些权威人士也同意他的看法，而这些“权威

人士”的头儿就是卡尔·福格特先生目前在日内瓦的一位朋友。

我的小册子出版七年之后，它使我毫不相识的柏林的艾希霍

夫先生——大家知道，艾希霍夫曾被控诽谤施梯伯而受到法庭审

讯，——在起诉时发表了如下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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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我在１８５３年纽约出版的抨击文章“高尚意识的骑士”３７８里作了答复。

“带恶臭的或窒息性的炮弹主要用于地雷战。为此要用一般可燃物，但其中包

括较多的硫磺和尽可能多的羽毛、兽角、毛发以及其他废物，把它们放入弹

壳内并附上导火线。”（伊·克·普吕米克“普鲁士皇家炮兵军官手册”１８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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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仔细研究了科伦共产党人案件，因此，我不仅必须完全维持我最初对

施梯伯的控告，控告他违背誓约，而且必须扩大对施梯伯的控告，即控告他

在这一案件中的全部证词都是捏造的…… 对科伦被告们的判决，仅仅是根

据施梯伯的证词作出的…… 施梯伯的全部证词彻头彻尾都是违背誓约

的。”（１８６０年５月９日柏林“福斯报”３８０第一附刊）

福格特本人也承认：

“他〈马克思〉煞费苦心地向被告们的辩护人提供材料，向他们发出起诉

的指示……

大家知道，在那里〈即在科伦〉，施梯伯、弗略里等密探提出了亲自伪造

的假文件作为‘证据’，而且在那里，在这帮警察败类中间揭露出一个令人不

寒而栗的、藏垢纳污的丑恶渊薮。”（“主要著作”第１６９、１７０页）

如果福格特用有利于波拿巴主义的宣传来证明他对改变的仇

恨，那末，我为什么不能用揭露这种宣传的极端卑鄙龌龊来证明

“我”同秘密警察当局的“交往”呢？如果警察当局已经掌握了真

凭实据，那为什么还要造假的呢？

但是，——福格特教授教训说，——

“然而打击只是打败了科伦马克思同盟的盟员，只是打败了马

克思派。”

的确如此，普隆涅斯！难道打击最初不是打败了巴黎的另一

个派，接着又打败了柏林的又一个派（拉登多夫案件），然后又打

败了不来梅的其他一个派（死人同盟）３８１等等吗？

至于说到对科伦被告们的判决，那我不妨引证一下我的“揭

露”中与此有关的几段：

“最初，需要警察当局进行创造奇迹的干涉，为的是掩盖案件

的那种纯粹的倾向性。‘即将进行的揭发将向你们陪审员先生们表

明：这一案件并不是具有倾向性的案件’，——泽特（检察官）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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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句话宣告法庭辩论开始。而现在（在审理末）他更强调倾向性，

以便把警察当局所进行的揭发置诸脑后。在进行了一年半的审前

侦查之后，陪审员们需要能够证明犯罪的客观材料，以期在舆论

面前洗刷自己。

在演了五个星期的警察喜剧之后，陪审员们又需要‘纯粹的

倾向’，以期洗清实际材料的污秽。因此，泽特并不满足于迫使检

察院作出‘缺乏客观的犯罪构成’这样一个判决的材料。他还更

进了一步。他还企图证明，反对密谋的法律根本不要求什么犯罪

构成，而纯粹是倾向性的法律，可见，密谋的概念只不过是用合

法手续烧死政治异教徒的一种借口而已。由于应用被告们被捕以

后颁布的新的普鲁士刑法典去对付他们，他的企图获得了巨大的

成就。这个法典似乎包括有减轻惩罚的条款，奴颜婢膝的法庭就

以此为借口，允许把它当做似乎具有追究既往的力量的法律来加

以应用。可是，如果案件是具有纯粹倾向性的案件，那为什么需

要一年半的时间来进行审前侦查呢？这是由于倾向。”（同上，第

７１、７２页）３８２“随着普鲁士警察当局亲自伪造并暗中偷运的记录本

的真相大白，案件已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现在陪审员们已无法

承认被告是有罪还是无罪了；现在他们必须承认的是：被告有罪，

还是政府有罪。

宣判被告无罪就等于判决政府有罪。”（同上，第７０页）３８３

辛凯尔迪在科伦案件时期发给普鲁士驻伦敦大使馆的一封

信，证明当时普鲁士政府正是这样估计业已出现的局势的；他在

这封信里说：“政治警察当局的整个命运，要看这一案件的结局来

决定。”因此，他要求用１０００塔勒作为报酬找到一个人，能在法

庭上代表已经逃之夭夭的证人豪普特。当收到辛凯尔迪的另一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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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时，这样的人的确已经找到了：

“国家检察官指望：在陪审团组成良好的情况下，即使不进一步采取非常

措施，也将作出认为有罪的判决，因此，他〈辛凯尔迪〉要求暂时不要采取

任何措施。”（见附录４）

的确，正是这种科伦陪审员的良好组成，普鲁士的辛凯尔迪

—施梯伯制度显得庄严和高尚了。“要是科伦人被判罪，柏林就将

响起一声巨雷”，——暂时调到普鲁士驻伦敦大使馆工作的警察

败类在１８５２年１０月就已经了解这一点，即使警察地雷到１８５３年

３月底才在柏林爆炸（拉登多夫密谋）（见附录４）。

由于自由派的怯懦，使得反动派在许多年中横行无阻；这种

怯懦表现得愈无止境，自由派事后关于反动时代的叫嚣也就愈加

响亮。因此，科伦案件时期，我想在普鲁士自由派报刊上揭露施

梯伯的欺骗的一切尝试，都遭到了失败。这些报刊在自己的旗帜

上用大字写着：谨慎小心是公民的首要职责，而且你将在这种标

志下生存。３８４

５．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洛桑中央节

（１８５９年６月２６日和２７日）

  我们的英雄每次都怀着新的满意心情逃回到…… 阿尔卡迪

亚。我们又在“瑞士遥远的一隅”，在洛桑，在德意志工人教育协

会于６月底举行的一次中央节上发现他。卡尔·福格特在这里再

一次拯救了瑞士。卡提利纳坐在伦敦，而西塞罗则穿着五颜六色

的短上衣在洛桑大发雷霆：

《Ｊａｍｊａｍ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ｉｓｍｅａｃｒｉｕｓｖｉｇｉｌａｒｅａｄｓａｌｕｔｅｍ，ｑｕａｍｔｅａｄｐｅｒｎｉｃｉｅ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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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ｅｉｐｕｂｌｉｃａｅ》．〔“现在你会懂得，我关心共和国的得救，比你关心它的灭亡还

要热心。”〕①

关于上述中央节和“圆满的人物”在节日期间所干的英雄业

绩的原本报告，偶而保存下来了。格·洛美尔先生在福格特协助

下编写的报告的卷头上这样写着：“瑞士西部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

中央节（１８５９年在洛桑举行），１８５９年日内瓦金十字街马尔库斯

·瓦奈书店出版”３８５。我们不妨把这个原本报告和五个月之后出现

的“主要著作”比较一下。报告中包括西塞罗 福格特“亲自发表

的”演说，他在这个演说的开头吐露了他参加这一节日的秘密。他

出现在工人中间，向他们发表演说的原因是：

“最近有人对他提出了严厉的责难，如果这些责难是可靠的，那就必然会

根本动摇对他的信任，必然会完全破坏他的政治活动。”“我来到这儿”，——

他接着说，———“我来到这儿是为了要在这儿发表演说，公开反对〈上述

的〉阴谋诡计。”（报告第６—７页）

有人指控他进行波拿巴主义的阴谋活动，他应当拯救他的政

治活动，按照自己的习惯用舌头来保护自己的一张皮。在徒劳无

益地舞弄了一个半小时的舌头之后，他想起了狄摩西尼的劝告：

“辞令的灵魂就是行动，行动，再行动”。

然而什么是行动？在美洲有一种叫做臭鼬的小兽，它在死亡

威胁面前只有一种防御手段，即进攻性气味。它在遭到攻击时，便

从自己身体的其一部分喷射出一种液体，把你的衣服烧坏；要是

这种液体落在你的皮肤上，那你在一个时期内便不能同任何人接

触。这种气味简直奇臭刺鼻，以致一旦猎狗惊起一只臭鼬，猎人

们就得急忙逃跑，吓得比狼或者老虎跟在后面时跑得还快。对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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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老虎是可以用火药和铅弹来防御的，但对臭鼬的ａｐｏｓｔｅｒｉｏｒｉ

〔屁股〕却一点办法也没有！

这就是行动！——这位入了“兽国”３８６国籍的演说家自言自语

地说，并且立即把臭鼬的芬芳向他的假想的迫害专喷去：

“但是，我坚决要向你们提出下列警告，——提防一小撮卑鄙家伙的诡

计，他们的全套计谋是在使工人丢下自己的职业，使工人卷入形形色色的密

谋和共产主义的诡计中去；他们在靠工人的汗水过活以后，最后就冷酷地

〈当然是在工人流完了汗水之后！）致工人于死地。现在这一小撮家伙又力图

用一切可能的手段〈尽可能多的手段〉把工人同盟引入他们布下的阴险的罗

网里去。无论他们说些什么〈即关于福格特的波拿巴主义的诡计〉，但是要知

道，他们一心向往的只是剥削工人以达到自私自利的目的，最后让工人听凭

命运去摆布。”（报告第１８页。见附录）

“臭鼬”是不知耻的，他在议论我和我的那些一贯牺牲自身利

益、大公无私地捍卫工人阶级利益的朋友时，竟无耻地说我们在

“靠工人的汗水过活”，这种无耻甚至没有什么新奇。不仅十二月

的ｍｏｕｃｈａｒｄｓ〔间谍们〕曾经在路易·勃朗、布朗基、拉斯拜尔等

人的背后散布过这类恶毒的诽谤，统治阶级的告密者们也随时随

地在同样无耻地对捍卫被压迫阶级利益的先进政治战士和作家造

谣中伤。（见附录５）

不过，在这一行动之后，我们的“圆满的人物”就无法再保

持自己的ｓéｒｉｅｕｘ〔严肃的声调〕了。这个小丑把他的处于自由状

态的“迫害者”比作“在措尔恩多夫村附近被俘的俄国人”，而把

他本人比作——请猜猜比作谁？——弗里德里希大帝。福斯泰夫

福格特记得，弗里德里希大帝是从他参加的第一次战役中逃跑

３５４福格特先生——三、警察作风



的。他却没有参加任何战役就逃跑了，因此就更加伟大！①

这就是根据原本报告所载，在洛桑中央节上发生的事。而

“在这之后，请欣赏一下〈用菲沙尔特的话来说〉这个讨厌的食客、

笨拙而肮脏的厨子吧”，②——看一看他在五个月之后竟给德国庸

人熬出了多么可笑的警察烂粥来。

“有人想不惜任何代价在瑞士制造纠葛，准备给中立政策以决定性打击

…… 我得到通知说：他们打算利用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中央节来把工人们

驱回工人早就坚决拒绝了的道路上去。他们想用美妙的中央节来组织秘密委

员会，委员会应当同德国的志同道合的人进行接触，应当采取上帝知道〈福

格特尽管得到了通知，但是不知道这一点〉的一些措施。他们散布关于工人

积极干预德国政治的各种混乱流言和秘密消息。我立即决定出面反对这类诡

计，再一次警告工人们，要他们无论如何不要听信这一类建议。我在上述演

说结尾公开提出了警告，等等。”（“主要著作”第１８０页）

西塞罗 福格特忘记他在演说开头曾当众泄露了究竟是什么

原因使他参加中央节的秘密，——不是瑞士的中立，而是拯救他

自己的一张皮。他的演说对准备就绪的谋害瑞士的行为、对利用

中央节的密谋计划、对秘密委员会、对工人们积极干预德国政治

以及“这一类”或任何别“类”建议，都只字未提。对这些施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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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约·菲沙尔特“关于格朗果施、高亮都亚和庞大固埃诸英豪和老爷的业绩与

名言的惊险长篇历史故事”第３章。——编者注

在雅科布·费奈迭出版的抨击性小册子“保卫自己和祖国反对卡尔·福格

特”（１８６０年汉诺威版）中，科贝斯第一３８７叙述说：他“亲眼看到，当我们大
家，连同其他四个帝国摄政强迫维尔腾堡政府动用武力、从而使议会能光荣

死去的时候，身为帝国摄政的卡尔·福格特竟没有出面。这是一件很有趣的

事情。当其他四个摄政坐上车子，按约定向会议地点出发，要在那儿同“残

阙”议会一道对着刺刀挺起胸膛〈大家知道，“残阙”议会是没有脑袋的〉

时，——卡尔·福格特竟推上车门，向车夫喊道：‘喂，开车吧，车里已经坐

满了，我随后就去！’但当各种危险都已过去的时候，卡尔·福格特来了。”

（同上，第２３、２４页）



伯之歌只字未提。他的最后的警告不过是诚实的赛克斯的警告，这

个赛克斯在老贝利①法庭上警告陪审员不要听信揭穿他干了盗窃

勾当的那些“卑鄙的”暗探们的话。

福斯泰夫 福格特说（“主要著作”第１８１页）：“紧跟着发生的种种事件

证实了我的预感。”

怎么，预感？但是福斯泰夫又忘记了，他在前面讲的根本不

是什么“预感”，而是得到了“通知”，——得到了关于密谋者的

计划的通知，而且通知得颇为详细！而紧跟着发生的种种事件，又究

竟是—— “你真是想像丰富的天使呀，你！”②——什么样的事件呢？

“‘总汇报’的一篇文章强加给中央节和工人生活一种倾向，这种倾向是

它们〈即中央节和生活〉根本不曾想到过的。〈这完全同福格特把这种倾向强

加给穆尔顿代表大会和所有工人组织一样。〉在这篇文章发表和它在‘法兰克

福报’３８８上被转载以后，一位南德意志邦的公使就据以提出了秘密质问，使中

央节具有一种意义’，——这种意义是“总汇报”的文章和它在“法兰克福

报”上的转载强加给中央节的吗？根本不是，—— “这种意义，按照硫磺帮

的未能实现的计划来看，是中央节
·
本
·
来
·
应
·
该
·
具
·
有
·
的”。

原来如此！本来应该具有的！

虽然，为了戳穿西塞罗 福格特再一次拯救瑞士的秘密，只要

把“主要著作”同记载中央节的原本报告粗略地比较一下就够了；

但是我仍然希望查明：有没有什么事实，哪怕是被歪曲了的事实，

能成为福格特式的着力的物质３８９。因此，我就写信给原本报告的编

写人，日内瓦的格·洛美尔。洛美尔先生同福格特想必有过友好

的交往，因为他不仅在编写关于洛桑中央节的报告时得到过福格

５５４福格特先生——三、警察作风

①

② 歌德“浮士德”第一部第十六场（“玛尔特的花园”）。——编者注

老贝利是伦敦新门监狱的守护楼的名称。中央刑事法庭设于此处。——译者

注



特的帮助，而且在后来出版的关于日内瓦席勒和罗伯特·勃鲁姆

纪念会３９０的小册子中，竭力掩盖福格特在这里又遭到的惨败。洛美

尔先生同我并无一面之交，他在１８６０年４月１３日的回信中写道：

“福格特说什么他曾在洛桑挫败了一次危险的密谋，这种说法纯粹是臆

造或谎言。他在洛桑只不过要寻找一个场所，借以发表以后可能出版的演说。

他在这一个半小时的演说中，驳斥了说他是被收买的波拿巴主义者这样一种

非难。这一讲稿现在还由我完整地保存着。”

一个住在日内瓦的法国人，在被问起福格特的这同一个密谋

时，简短地回答说：

《Ｉｌｆａｕｔｃｏｎｎａｉｔｒｅｃｅｔｉｎｄｉｖｉｄｕ》〔“必须认清这个家伙”〕〈即福格特〉，

《ｓｕｒｔｏｕｔｌｅｆａｉｓｅｕｒ，ｌ’ｈｏｍｍｅ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ｔｏｕｊｏｕｒｓｈｏｒｓｄｅｌａｎａｔｕｒｅｅｔｄｅｌａ

ｖｅｒｉｔé》〔“这首先是一个妄自尊大的撒谎者，自然和诚实同他始终是格格不

入的”〕。

福格特本人在他的所调“研究”
３９１
第９９页上说，他“从来没有

自诩为预言家”。但是人们从旧约中知道：驴子看到了预言家所没

有看到的东西。而这样一来也就清楚了：为什么福格特看到了他

在１８５９年１１月才对之有预感的密谋，而在１８５９年６月就已把它

“挫败了”。

６．其  他

“要是我没有记错”，——议会小丑说，—— “那末，通告〈即虚构的

１８５０年告无产者的伦敦通告〉无论如何是由马克思的拥护者、所谓议会的狼

草拟的，并被背地塞给了汉诺威警察当局。现在，在‘祖国友人告哥达党

人’的通告这一事件中，这条渠道又露出来了。”（“主要著作”第１４４页）

渠道露出来了！自然科学的打诨者的Ｐｒｏｌａｐｓｕｓａｎｉ〔直肠脱

６５４ 卡 · 马 克 思



出来〕了吗？

至于谈到“议会的狼”，——为什么议会的狼就像恶梦一样缠

着议会小丑，这事我们在下面就会知道，——那末，他曾在柏林

“人民报”、“总汇报”和汉堡“改革报”上发表过下列声明：

“声明。１８６０年２月６日于曼彻斯特

我从一位友人的信中得知，‘国民报’（今年第４１号）在根据福格特的小

册子写成的一篇社论中，发表了下列意见：

‘１８５０年曾从伦敦发出告德国无产者的另一个通告，福格特认为，它是

由议会的狼，ａｌｉａｓ〔或者叫〕被囚的狼草拟的，同时被背地塞给了汉诺威警

察当局。’我既不曾看到这一号‘国民报’，也不曾看到福格特的小册子，因

此，我只能对上面引证作如下答复：

（１）１８５０年我住在苏黎世，而不住在伦敦，１８５１年夏天我才移居伦敦。

（２）我平生既没有草拟过告‘无产者’的通告，也没有草拟过告其他人

的通告。

（３）至于用汉诺威警察当局诋毁我一事，那末，我要以鄙视的态度把这

种无耻的攻击回敬给它的制造者。如果福格特小册子的其他部分也像涉及我

的那部分一样丑恶和虚伪，那它真堪与谢努和德拉奥德这样一些先生们的创

作媲美。

威·沃尔弗”

由此可见，正像居维叶根据一根骨头就能恢复动物的整个结

构一样，沃尔弗按照抽出的一段引文就能正确地想像出福格特的

全部文字杂拌。的确，把卡尔·福格特同谢努和德拉奥德并列，他

就显得是ｐｒｉｍｕｓｉｎｔｅｒｐａｒｅｓ〔在同辈中数第一〕了。

我的妻子是前普鲁士大臣冯·威斯特华伦先生的妹妹。这成

了“并不为难的”福格特的最后一个“证据”，证明我同秘密警察

当局之间的ｅｎｔｅｎｔｅｃｏｒｄｉａｌｅ〔诚意协商〕，“证明我特别同‘十字

报’３９２派之间的关系”（“主要著作”第１９４页）。怎样打退肥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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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斯泰夫的这类卑鄙攻击呢？要是这位小丑知道我的妻子有一位

苏格兰祖先①，因参加反对詹姆斯二世的解放斗争而被当做叛乱

者在爱丁堡市场上丢掉了脑袋，那他也许会原谅她有普鲁士大臣

这样一个亲属的吧？大家知道，福格特自己仅仅由于偶然性还在

肩膀上留着一个脑袋。在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在日内瓦举办的罗

伯特·勃鲁姆纪念会（１８５９年１１月１３日）上，他报告说：

“法兰克福议会左派曾好久不能决定派谁去维也纳，派勃鲁姆去还是派

他去。于是最后就抽签，而命运作出了有利于勃鲁姆的决定，或者更正确些

说，命运作出了反对他的决定。”（“日内瓦席勒纪念会等等”１８５９年日内瓦

版第２８、２９页）

１０月１３日，罗伯特·勃鲁姆从法兰克福去维也纳。１０月２３

日或２４日，法兰克福议会极左派的代表团在去柏林参加民主主义

者代表大会的途中，到了科伦。我会见了代表团的团员们，其中

有几个人同“新莱茵报”关系甚密。这些代表们——其中有一个

在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中被战地法庭枪决了，另一个在流亡中死

了，有一个还活着，——就福格特对罗伯特·勃鲁姆在维也纳的

使命玩弄的诡计，告诉我一些令人不安和奇怪的情况。但是：

  叫我别说话，叫我不作声，

  因为保密是我的责任。②

在上述的日内瓦罗伯特·勃鲁姆纪念会上（１８５９年１１月），

“圆满的人物”遭到了冷遇。当他巴结逢迎地跟着他的庇护人詹姆

斯·法济，像锡仑一样摇摇晃晃地走进纪念会会场的时候，有一

个工人喊道：瞧，亨利来了，后面跟着福斯泰夫！当福格特在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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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歌德“迷娘”。——编者注

阿盖尔伯爵。——编者注



的彬彬有礼的笑谈中把自己说成是罗伯特·勃鲁姆的ａｌｔｅｒｅｇｏ

〔第二个“我”〕的时候，人们好容易才把几个急躁的工人劝住，没

有让他们冲上讲台去。最后，当他——他忘记他在６月还在预防

革命，——现在亲自“再一次号召工人们走向街垒”（“席勒纪念

会”第２９页）的时候，场内响起了一阵嘲笑的回声：“街垒！——

一堆！”①但是，国外十分清楚福格特的那一套革命空谈究竟值多

少钱，因此，这次甚至没有随之出现通常的“一位南德意志公使

的秘密质问”，而且在“总汇报”上也没有出现任何文章。

福格特的全部施梯伯之歌，从硫磺帮到“前大臣”，不禁使人

想起了但丁所说的那类诗歌能手：

  Ｅｄｅｇｌｉａｖｅａｆａｔｔｏｄｅｌｃｕｌｔｒｏｍｂｅｔｔａ．②

９５４福格特先生——三、警察作风

①

② 他把他的臀部也变成了喇叭。［但丁“神曲”地狱篇第二十一首歌。马克思把

康内吉塞尔翻译的但丁的这句诗的德译文放在脚注里，并把译者的姓放在括弧

内。］——编者注

在德文中《Ｂａｒｒｉｋａｄｅｎ—Ｆｌａｄｅｎ》〔“街垒—扁饼”〕这两个字的尾音相同。——

编者注



四
泰 霍 夫 的信

  “圆满的人物”又从

《ｔｒｉｓｔｏｓａｃｃｏ

Ｃｈｅｍｅｒｄａｆａｄｉｑｕｅｌ，ｃｈｅｓｉｔｒａｎｇｕｇｉａ》．

（Ｄａｎｔｅ）①

中取出了什么东西呢？

泰霍夫的信，１８５０年８月２６日寄自伦敦。

“我能用来评定这类〈即硫磺帮的〉勾当的最好方法，就是在这里引用一

个人的信；这个人，凡是认识他的〈！〉，都说他是一个正派人；我所以敢于

公布〈公布正派人呢，还是公布信？〉，因为这本来就是专供通知〈通知谁呢？〉

用的，而以前妨碍公布的那些顾虑〈谁的顾虑？〉，已经不复存在了。”（“主

要著作”第１４１页）

泰霍夫于１８５０年８月底从瑞士移居伦敦。他的信是寄给前普

鲁士中尉席梅尔普芬尼希（他当时住在伯尔尼）“通知朋友们”的，

即通知“集中”的成员们的；“集中”是一个十年前就宣告结束的

秘密团体，由侨居瑞士的德国流亡者建立，成员极为复杂，其中

有大批议会议员。泰霍夫是这个团体的成员，但福格特和他的朋

友们并不是。那末，泰霍夫的信怎么会落到福格特手里，又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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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把食物变成粪便的臭皮囊。”（但丁）

［“神曲”地狱篇第二十八首歌。——编者注



授权他公布的呢？

１８６０年４月１７日，泰霍夫本人从澳大利亚写信告诉我说：

“无论如何，我从来没有理由授权卡尔·福格特先生去干这件事情。”

在泰霍夫这封信本应通知的“朋友们”中间，只有两位还在

日内瓦。现在就让他们两位自己来说吧：

“埃①致席利。１８６０年４月２９日于格劳宾登州的上恩加丁。

当福格特的小册子‘我对“总汇报”的诉讼’出版时，因其中载有泰霍

夫１８５０年８月２６日给他的瑞士朋友们的一封信，我们这些还在瑞士的泰霍

夫的朋友，便决定以书面形式向福格特表示我们不满意他这种未经允许擅自

发表此信的做法。泰霍夫的信是寄给在伯尔尼的席梅尔普芬尼希的，并应转

抄给朋友们…… 我感到高兴的是，事情果然不出我们所料：在泰霍夫的朋

友中间，即有权持有８月２６日这封信的人中间，没有一个人像这位意外得到

这封信的人那样利用过它。１月２２日，我们给福格特写了一封信，对他这种

未经允许擅自公布泰霍夫的信的做法表示不满，抗议他以后继续滥用这封信

的任何行为，并要求把该信寄回。大约是１月２７日，福格特回信说：‘泰霍

夫的信本是用来通知朋友们的；得到这封信的一位朋友特地把信交他发表

……他只能把信交还给他信的那个人。’

“博②致席利。１８６０年５月１日于苏黎世。

给福格特的信是同埃事先商定而由我执笔写的……拉③不是泰霍夫的

信要通知的‘朋友们’之一；然而福格特从信的内容知道信也是给我的，但

他不愿征得我同意发表这封信。”

为了解开这个谜，我从上引的席利的信中留了一段话备用。这

段话是这样的：

“我之所以不得不在这里提到这位拉尼克尔，是因为泰霍夫的信想必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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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拉尼克尔。——编者注

博伊斯特。——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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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他而落到福格特手里的；你问起的这一点，我差点儿把它忽略了。这封

信是泰霍夫写给同他一起在苏黎世生活过的朋友们——席梅尔普芬尼希、

博、埃等人的。我作为这些朋友的朋友和泰霍夫本人的朋友，后来也得到了

这封信。当我突然被粗暴地驱逐出瑞士（事先我没有得到任何通知就在日内

瓦街上被捕了，并且立即被架走了）的时候，连回住所整理一下东西都不允

许。因此，我从伯尔尼监狱写信给在日内瓦的一个可靠的人，即鞋匠师傅屠

姆，请他拜托还留在那儿的我的任何一个朋友（因为我不知道谁在当时也同

我一起被粗暴地撵走了）把我的东西收拾一下，把其中最贵重的给我寄到伯

尔尼来，其余的则暂时代管一下，并请他仔细挑选一下我的文件，千万不要

把不能通过法国的东西给我寄来。事情就这样办了，但是泰霍夫的信没有给

我寄来。在留下的文件当中，有几份同议员们当时反对日内瓦流亡者救济金

地方委员会（该委员会由三个在日内瓦的公民组成，即屠姆和两个流亡者：贝

克尔和我）一事有关；拉尼克尔由于拥护这个委员会而反对议员们，对这些

文件是很熟悉的。因此，我力请委员会的会计和档案保管员屠姆通过拉尼克

尔的协助，从我的文件中把上述文件找出来。拉尼克尔既然被邀协助检查我

的文件，可能他就以某种方式，说不定是从一位检查我的文件的人手里搞到

了泰霍夫的信。我对于从我这儿转到他手里的这种占有的转移（应把它同所

有权的转移加以区别）丝毫不加反对；但是我非常坚持保留我对这封信的所

有权。于是我马上从伦敦写了一封信给拉尼克尔，要他把信寄给我。但是他

没有这样做。从这时起，他的ｃｕｌｐａｍａｎｉｆｅｓｔａ〔明显的罪过〕也就开始了，最

初还是 ｌｅｖｉｓ〔轻微的〕，但后来，随着他共谋未经许可擅自发表此信而 

ｍａｇｎａ〔变本加厉〕了，以至发展成 ｍａｘｉｍａ

ｃｕｌｐａ〔极严重的罪过〕，甚至发展到ｄｏｌｕｓ〔欺骗〕的地步。我从来不怀

疑发表此信是未经允许的，任何收信人都没有授权什么人去干这件事情；不

过，为了弄个水落石出，我要写信给埃问一下。至于拉尼克尔插手公布此信

这一点，由于人家都知道他同福格特关系密切，也就无可怀疑了。虽然我丝

毫不想去批评这种密切关系，但也不能不在这儿指出它跟过去情况是多么不

同。要知道，拉尼克尔不仅是最大的议会野心家之一，而且特别对帝国摄政

流露出嗜血的情绪。‘我一定要掐死这个坏蛋’，——他喊道，——‘即使我

因此不得不到伯尔尼去。’为了制止他对一个显要人物采取恐怖手段，差一点

要给他穿上精神病患者的拘束衣了。可是现在，当看来他已恍然大悟，从扫

罗一变而为保罗的时候，我倒很想看一看，他在另一方面，即作为欧洲复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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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将怎样脱身。在他究竟是选择欧洲还是美洲而犹豫不决时，他曾说，我

经过了艰苦的斗争，但是这已经幸运地结束了，我仍然活着——而且我将复

仇！！让拜占庭发抖吧！”

席利的信就是这样。

可见，拉尼克尔是从席利的流亡者档案中探出①泰霍夫的信

的。尽管席利从伦敦提出要求，但他没有把信寄回。于是“朋

友”拉尼克尔把窃取来的信转交给“朋友”福格特，而“朋友”福

格特则以他所固有的道德上的委婉宣称他有权公布这封信，因为

福格特和拉尼克尔也是“朋友们”呀。这样一来，谁写信“通知

朋友们”，因而也就是写信给福格特和拉尼克尔这样的“朋友

们”——ａｒｃａｄｅｓａｍｂｏ〔两个阿尔卡迪亚人〕、〔两个来自阿尔卡迪

亚的人〕②。

我很遗憾，这种别致的法学竟使我想起了遗忘差半、埋没已久的往

事。但是拉尼克尔既然已经开了头，那我也就不得不奉陪了。

共产主义者同盟是１８３６年在巴黎成立的，是初用的是另一个

名称。它逐渐形成了这样一种机构：一定数目的成员组成一个

“支部”，同一城市的各支部组成一个“区部”，数目或多或少的区

部组成一个“总区部”；整个组织由中央委员会领导，中央委员会

由所有区部的代表大会选出，但它有权自行补充其委员，也有权

在紧急情况下任命自己的暂时继任者。中央委员会起初设在巴黎，

从１８４０年到１８４８年初改设在伦敦。支部、区部的领导人和中央

委员会的委员全是选举出来的。这种民主制度，固然完全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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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一个策划阴谋的秘密团体，但至少同一个宣传团体的任务是不

矛盾的。同盟的活动，首先是建立公开的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这

类协会至今还存在于瑞士、英国、比利时和美国，它们大部分是

直接由同盟建立的，或者是由同盟以前的盟员创办的。因此，这

类工人协会的组织到处都是一个样子。每星期当中规定一天讨论，

一天社会娱乐（唱歌、朗诵等等）。到处都建立了协会的图书馆，

而且，凡是有可能的地方，都开班给工人讲授基本知识。在这些

公开的工人协会后面进行领导的同盟，既可以把协会用作进行公

开宣传活动的极为方便的场所，另一方面，又可以从中吸收非常

能干的成员来充实自己和发展自己。由于德国手工业者过着辗转

奔波的生活，中央委员会只是在极个别的情况下才需要派遣特使。

至于同盟本身的秘密学说，它经历了法、英两国的社会主义

和共产主义以及它们的德国变种（例如魏特林的幻想）所经过的

各种变化。从布伦奇里的报告３９３中可以看出，从１８３９年以来，除

了社会问题以外，宗教问题也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德国哲学从

１８３９年到１８４６年这一时期内所经历的各个不同阶段，都在这些

工人团体内部找到了极其热烈的追随者。这个团体的秘密形式起

源于巴黎。同盟的主要目的是在德国工人中间进行宣传，这种目

的要求它在后来也保持这种形式。我第一次逗留巴黎期间，经常

同那里的同盟领导人以及法国大多数工人秘密团体的领导人保持

私人交往，但并没有加入其中任何一个团体。在布鲁塞尔（是基

佐把我放逐到那里去的），我曾同恩格斯、威·沃尔弗等人成立了

一个到目前还存在的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３９４。同时，我们还出版了

一系列抨击性小册子，有的是铅印的，有的是石印的；我们在这些

小册子里，对构成当时同盟的秘密学说的那种英、法两国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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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共产主义同德国哲学这二者的杂拌儿进行了无情的批判，为了

代替这种杂拌儿，我们提出把对资产阶级社会经济结构的科学研

究作为唯一牢靠的理论基础，最后并用通俗的形式说明：问题并不

在于实现某种空想的体系，而在于要自觉地参加我们眼前发生的

革命地改造社会的历史过程。在我们的活动的影响下，伦敦中央委

员会同我们建立了通讯联系，并在１８４６年年底派了一个中央委

员、钟表匠约瑟夫·莫尔（他后来以一个革命士兵在巴登战场上阵

亡了）到布鲁塞尔来，邀请我们加入同盟。我们对这种建议有种种

顾虑，但都被莫尔打消了，因为他通知说，中央委员会准备在伦敦

召开同盟代表大会，大会上，我们所坚持的各种批判的观点，将作

为同盟的理论在正式的宣言中表现出来；他又说，可是为了同保守

派分子和反对派分子作斗争，我们必须亲自参加大会，这就涉及到

我们要加入同盟这样一个问题了。这样，我们就加入了同盟。代表

大会举行了，参加大会的有来自瑞士、法国、比利时、德国和英国的

同盟盟员，经过几个星期的激烈辩论以后，通过了由恩格斯的我起

草的“共产党宣言”，该宣言于１８４８年初问世，后来又出版了英文、

法文、丹麦文和意大利文的译本。二月革命爆发时，伦敦中央委员

会委托我领导同盟。在德国革命时期，同盟的活动自行中断了，因

为已有了更有效的途径来实现它的目的。１８４９年夏末，当我再次

被赶出法国来到伦敦的时候，我发现那里残缺不全的中央委员会

已经重整旗鼓，并且同恢复起来的德国各区部重新建立了联系。过

了几个月，维利希来到了伦敦，根据我的建议，他被吸收参加中央

委员会。他是由恩格斯介绍给我的，恩格斯曾担任他的副官参加了

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为了对同盟的历史作出全面的介绍，我还要

指出：１８５０年９月１５日，中央委员会内部发生了分裂。中央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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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的多数派，连同恩格斯和我，都决定把中央委员会的会址迁往科

伦，该地早就是德国中部和南部的“总区部”的所在地，除了伦敦以

外，科伦也是同盟的知识分子的最重要集中地。

我们同时退出了伦敦工人教育协会。中央委员会的少数派，在

维利希和沙佩尔领导下，成立了宗得崩德３９５，它不仅同工人教育协

会保持联系，而且还同瑞士和法国恢复了从１８４８年起就已中断的

关系。１８５２年１１月１２日，科伦案件的被告们被判罪。过了几天，

根据我的提议，同盟宣告解散。一份关于同盟解散的文件（注明

日期是１８５２年１１月），我已经附在我对“国民报”的诉讼案的文

件里。这份文件指出，同盟之所以解散，是因为从德国大肆逮捕

以来，即从１８５１年春天以来，同大陆上的一切联系实际上都已经

中断了；加之这种宣传团体也根本不合时宜了。过了几个月，即

１８５３年初，维利希—沙佩尔的宗得崩德也寿终正寝了。

引起上述分裂的原则性原因，我在“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

件”一书中已经叙述过了，该书转载了１８５０年９月１５日举行的

中央委员会会议记录的摘要。而最直接的实际原因，则是维利希

想把同盟卷入德国民主主义流亡者的革命儿戏中去。对于政治形

势的截然相反的估计，使分歧更加尖锐。我只举一个例子。譬如，

维利希认为，普鲁士和奥地利在黑森选帝侯国和德意志联邦问题

上的争执３９６会引起严重的冲突，并会给革命派造成进行实际干涉

的机会。１８５０年１１月１０日，即同盟分裂以后不久，他发表了一

个用这种精神拟成的宣言：“告各国民主主义者书”，这是由宗得

崩德中央委员会以及法国、匈牙利和波兰的流亡者签署的。相反，

恩格斯和我则主张（这一点可以在“新莱茵报评论”（１８５０年５—

１０月合刊，汉堡版第１７４、１７５页）上看到）：“所有这一切喧嚷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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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会有任何结果的…… 斗争的双方——奥地利和普鲁士就可以

不流一滴血，和平地坐在法兰克福联邦议会３９７里，但是，它们互相

之间的无谓的嫉妒，它们与自己臣民之间的分歧以及它们对俄国

最高统治权的不满都不会因此就有任何减少。”３９８

维利希由于他的个性（不过他无疑是一个能干的人），也由于

当时（１８５０年）记忆犹新的伯桑松事件的影响，对于因意见对立

而成为不可避免的、每天都在重复的冲突，是否能作出“公正

的”判断，这可以根据下列文件得出结论。

“南锡德国纵队

致德国‘自救’武装协会主席——

俾尔的约·菲力浦·贝克尔公民

公民：

我们谨向你这位由德国全体共和主义流亡者选出来的代表报告，我们已

在南锡成立了一个德国流亡者纵队，名叫‘南锡德国纵队’。

组成这里的纵队的流亡者，一部分是以前维祖耳纵队的成员，一部分是

曾参加伯桑松纵队的成员。他们离开伯桑松，纯粹是出于民主的考虑。

问题是维利希干什么事情，很少同纵队商量。因此，伯桑松纵队的基本

规章根本不是经全队讨论而建立的，而是由维利希武断地提出的：未经纵队

同意就执行了。

后来维利希发出的一系列命令，也向我们确凿地证明了他的独断专行；

这些命令由耶拉契奇或文迪施格雷茨来发布倒是很合适的，而对一个共和主

义者是完全不相称的。

维利希竟下令要从一个即将离队的名叫舍恩的队员的脚上脱下用纵队

的储蓄给他买的一双新鞋，却不考虑这项储蓄也有舍恩的一份，因为它主要

是靠每人每天从法国得到的１０个苏的津贴里积累起来的…… 他想把鞋穿

走。维利希却下令把它脱下来。

维利希因为一点小事情——譬如点名或操练时缺席啦、〔晚间）迟到啦、

口角啦，——竟不同一下纵队就把几个能干的队员从伯桑松赶走了，赶走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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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对他们说，他们可以到非洲去，因为再不允许他们呆在法国；要是他们不

去非洲，他就下令把他们驱逐出去，即驱逐到德国去，因为法国政府给了他

处理这事的全权。后来有人向伯桑松省政府问起这件事情，得到的回答是此

事并非属实。维利希几乎每天点名时都说：谁要是不乐意，愿意走就可以走，

而且越快越好，可以到非洲去，等等。有一天，他甚至笼统地威胁说：谁不

服从他的命令，那末，要是不到非洲去，就得送到德国去；为了这件事也向

省政府提出了质问。由于每天都有这类威胁，许多人对伯桑松的生活感到厌

烦了，因为在那里，像他们所说的那样，每天都有人叫他们滚蛋。他们说：要

是我们愿意做奴隶，我们可以到俄国去，或者当初就根本不必在德国干一番

什么事业。他们说，够了，要是在伯桑松再呆下去，就得同维利希大闹一塌，

因此他们就走了。但是，因为当时哪儿也没有一个能够收容他们的纵队，另

一方面，也因为他们不能靠１０个苏活命，所以，除了应募到非洲去以外，别

无他途，他们也就这样办了。维利希就这样使３０个正直的公民陷于绝望境

地，由于他的过错，使祖国永远失去了这批力量。

其次，维利希竟非常不明智，因而在点名时总是夸奖他的旧部下，而贬

低新来的人。这种做法经常引起纠葛。维利希有一次在点名时甚至说，普鲁

士人在头脑、心灵和体格方面，或者如他所说的，在体力、德性和智力方面

都比南德意志人强得多。南德意志人的特点却是善良，其实他想要说的是愚

蠢，但他没有这个胆量。这样一来，维利希就把当时占大多数的南德意志人

惹得恼怒不堪。最后，他还有下面这样一种极其粗暴的行为。

两个星期以前，第七连让一个被维利希亲自下令赶出兵营的名叫巴罗焦

的队员再住一夜，这个连不顾维利希的禁令，把他留在连的驻地里，并且不

让维利希的拥护者、狂热的裁缝们走近这个驻地。于是维利希就下令拿绳子，

把这群造反的人绑起来。绳子真的拿来了，但是，要彻底执行这一命令，维

利希却是心有余而力下足的…… 这就是他们离开的原因。

我们在这里写了这些事，并不是要控告维利希。维利希的品格和意图是

好的，我们当中有许多人都尊重他，但是，他为了达到他的目的所采取的方

法和手段，不能完全使我们满意。维利希的意图是善良的。然而他自以为是

智慧和ｕｌｔｉｍａｒａｔｉｏ〔最高理智〕的化身，他把每个即使在小事情上同他对立

的人，都当做蠢才或者叛徒。总之，维利希除了自己的意见以处，不承认任

何别的意见。他在精神上是一个贵族，也是一个暴君，如果他想干什么，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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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不择手段的。但是够了！我们现在已认清维利希了。我们知道他的长处

和短处，因此我们就离开了伯桑松。此外，所有人在离开伯桑松的时候都说，

他们离开维利希，但他们并不退出德国‘自救’武装协会。

维祖耳人也是如此……

最后，顺致崇高的敬意，并代表南锡纵队致兄弟般的敬礼和握手。

１８４８年１１月１３日由全体大会通过。

代表纵队并受纵队委托

秘书 Ｂ．

１８４８年１１月１４日于南锡”

现在回头来谈泰霍夫的信。就像别的爬虫一样，他的信的毒

也在尾巴上，也就是在９月３日（１８５０年）的附笔中。那里谈到

我的一位早逝的朋友康拉德·施拉姆同维利希先生的决斗。１８５０

年９月初，在安特卫普进行的那场决斗中，泰霍夫和法国人巴特

尔米充当维利希的助手。泰霍夫在写给席梅尔普芬尼希“通知朋

友们”的信中说：

“他们〈即马克思及其拥护者〉抬出他们的骑士施拉姆来反对维利希，后

者用一大堆极其粗野的话痛骂了他〈泰霍夫想要说的是：他痛骂后者〉一顿，

最后引起了一场决斗。”（“主要著作”第１５６、１５７页）

对于这种荒谬绝伦的捏造，我已经在七年前出版的、上面引

证过的抨击文章“高尚意识的骑士”（１８５３年纽约版）中驳斥过了。

那时施拉姆还活着。他和维利希都住在美国。

当时维利希的助手巴特尔米还没有被绞死；施拉姆的一名助

手、出色的波兰军官米斯科夫斯基还没有被烧死，而泰霍夫先生

也还不会忘记他那封“通知朋友们”的通函。

在上述抨击文章中，载有我的朋友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于

１８５３年１１月２３日从曼彻斯特发的一封信，信的结尾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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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施拉姆和维利希之间闹到要求决斗的一次中央委员会会

议３９９上，我〈恩格斯〉似乎〈按照维利希的说法〉犯了罪，因为在

这件事发生之前不久，我和施拉姆一齐‘离开房间’，因而这就是

通盘策划了这件事。以前，似乎是马克思〈按照维利希的说法〉

‘唆使’施拉姆，而现在为了多样化，我又充当了这个角色。一个

老练的用手枪有经验的普鲁士尉官同一个可能从来没有摸过手枪

的商人之间的决斗，确实是一个把尉官‘扫掉’的顶好办法。朋

友维利希不顾这一点，还到处诉说——口头上和书面上——似乎

我们想枪杀他…… 施拉姆仅仅是被维利希的蛮横行为所激怒。

他提出同维利希决斗，使我们都大吃一惊。在几分钟之前，大概

施拉姆本人也不会料到事情有如此的变化。很难想像有比这更不

由自主的行动…… 施拉姆只是应马克思的个人请求才离开〈会

议室〉的，因为马克思希望不要再继续胡闹。

弗·恩格斯”（“骑士等等”第７页）４００

从我这方面来说，泰霍夫竟会成为这类愚蠢谣言的传播者是

怎样出乎我的意料，可以从同一篇抨击文章的下面一段看出来：

“正如泰霍夫本人返回到伦敦后向我和恩格斯所说的，最初，

维利希坚决地肯定，我意欲假施拉姆之手打发高尚人物回阴曹地

府，并且他还用书面向全世界披露了这个思想。但是，经过三思

之后，他确定了，惯于运用鬼一般滑的策略的我，不会考虑通过

与施拉姆的决斗来收拾他。”（同上，第９页）４０１

泰霍夫在写给席梅尔普芬尼希先生“通知朋友们”的信里所

编造的东西，是转述了别人说过的话。后来在同盟分裂时站在维

利希一边的卡尔·沙佩尔，是掀起决斗一事的目击者，关于这件

事他这样写信告诉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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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６０年９月２７日于培德

福德广场彼尔西街５号

Ｆ亲爱的马克思：

关于施拉姆和维利希之间的丑事，奉告如下：

这件丑事是在中央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闹出来的，这是他们俩在讨论时

偶然发生的一场激烈争论引起的。我记得很清楚，你本人曾竭力使他们平静

下来，要他们言归于好；而且，你就像我本人以及其他在场的中央委员一样，

看来对这一突然爆发的冲突感到震惊。

祝好

你的 卡尔·沙佩尔”

最后我还要提一下，施拉姆本人在决斗以后过了几个星期，即

在１８５０年１２月３１日的一封信里，指责我偏袒维利希。决斗前后，

恩格斯和我对决斗一事曾公开向他表示不赞同，这使他当时很生

气。他的这封信，以及我从他和米斯科夫斯基那里得到的有关那

次决斗的其他文件，他的亲人们都可以查看。这些东西不宜公布。

１８５７年７月中，当康拉德·施拉姆从美国回到伦敦再来看我

时，他这个年轻人的英俊而匀称的身体，已经被不治的肺结核病

弄垮了，同时这种病就像光轮似地笼罩着他那别致而漂亮的头部。

他以他固有的、从未失去的幽默，笑嘻嘻地首先把他自己的讣告

给我看，这是他的一个饶舌的朋友听信了谣言而在纽约的一家德

文报纸上发表的。经医生的劝告，施拉姆到泽稷岛的圣埃尔耶去

了，恩格斯和我是在那里最后一次看见他的。施拉姆死于１８５８年

１月１６日。在安葬他的时候，圣埃尔耶的整个自由派资产阶级和

居住在那里的全体流亡者都到了。致悼词的是乔·朱利安·哈尼；

他是英国最优秀的人民演说家之一，以前是知名的宪章派领袖，在

施拉姆逗留伦敦期间，他们俩很要好。施拉姆不但生性热情、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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胆、有如一团烈火，从不为日常生活忧虑，而且有辨别力，独创

的见解，机灵的诙谐和天真的善良。他是我们党的泼息·霍士泼。

现在我们回头来谈泰霍夫先生的信。他到伦敦几天以后的一

个夜晚，曾同恩格斯、施拉姆和我在我们接待他的一家酒店里有

过长时间的ｒｅｎｄｅｚｖｏｕｓ〔会晤〕。他在１８５０年８月２６日写给席梅

尔普芬尼希“通知朋友们”的信里，叙述了这次ｒｅｎｄｚｖｏｕｓ。我以

前从来没有见过他，在这以后，也许还见过他两三次，但都是非

常短暂的。然而，他立刻就看透了我和我的朋友们，看透了我们

的头脑、我们的五脏六腑，并背着我们连忙把对我们心理特征的

描述寄到瑞士去，同时苦口婆心地嘱咐“朋友们”把它秘密复制

出来，并且散发出去。

泰霍夫下了一番功夫来研究我的“心”。我是宽宏大量的，不

想在这方面学他的样。就像巴黎的浪漫女郎那样，当她的朋友一

谈到政治时，她就说：《Ｎｅｐａｒｌｏｎｓｐａｓｍｏｒａｌｅ》〔“咱们别谈道德

吧”〕。

现在我们来谈一下８月２６日的那封信的收信人、前普鲁士中

尉席梅尔普芬尼希。我并不认识这位先生，也从来没有见过他。但

我可以根据两封信来说明他。我只做了摘要的１８５３年１１月２３日

的第一封信４０２，是我的朋友、前普鲁士中尉和师团学校教官威·施

特芬从切斯特寄给我的。信里说：

“有一次维利希派来这里〈即科伦〉一位名叫席梅尔普芬尼希的副官。这

位副官给我很大荣誉，邀我到他那里去，并且坚决地相信，他有十分把握能

够一眼看去就对整个形势作出估计，比任何其他天天直接注视事实的人估计

得更好。因此，当我告诉他，普鲁士军队的军官们决不会认为在他和维利希

的旗帜下战斗是一种幸福，他们根本无意于ｃｉｔｉｓｓｉｍｅ〔匆忙地〕宣布成立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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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希式的共和国的时候，他就很瞧不起我了。使他更为恼怒的是，没有物色

到一个没有什么头脑的人同意翻印他随身带来的告军官书，告军官书号召军

官们马上公开表示拥护他称之为民主制的‘那个东西’。

他怒气冲冲地离开了‘被马克思奴役的科伦’（他对我这样写的），但是，

他在其他某处翻印了这篇废话并散发给许多军官，因此，‘十字报’的‘观察

家’得以揭穿这种变普鲁士军官为共和派的巧妙方式的童贞般的秘密。”

在出现这类趣闻时，我还根本不认识施特芬，他是１８５３年才

来到英国的。席梅尔普芬尼希在下引的、写给后来被揭穿是法国警

探的赫尔弗的信里，把自己的嘴脸刻划得更清楚了；赫尔弗是一个

革命委员会的灵魂，这个革命委员会是席梅尔普芬尼希、叔尔茨、

海弗纳尔以及当时金克尔的其他朋友们于１８５０年年底在巴黎成

立的；赫尔弗也是叔尔茨和席梅尔普芬尼希这两员大将的密友。

席梅尔普芬尼希致赫尔弗（１８５１年寄往巴黎）：

“这里〈即伦敦〉目前发生了如下事情…… 我们已就准备贷款〈金克尔

贷款〉的基础一事，向那里〈向美国〉我们认识的每个有势力的人写了信，建议

他们首先在一定时期内亲自出面，在报刊上谈谈密谋组织的威力，并且指出，

无论德国、法国或者意大利的积极力量，都永远不会离开战场。〈难道历史没

有任何日期吗？〕①…… 我们的工作现在进行得很顺利。如果你把那些过分

顽固的人置之不顾，他们就会作出让步，乐于接受向他们提出的种种条件。明

天，我把工作料理妥当之后，就同卢格和豪格联系一下…… 我的社会地位

同你一样，都很困难。我们的事〈即金克尔的革命贷款一事〉急需办理。

你的 席梅尔普芬尼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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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马克思为了嘲笑席梅尔普芬尼希上面一句话的文法错误，在括弧里套用了他

稍加改动的法兰克福国民议会反动议员利希诺夫斯基公爵所说的一句话，这

位公爵在一次会议上说：“对历史权利来说，是不存在任何日期的”（《Ｆüｒｄａｓ

ｈｉｓｔｏｒｉｓｃｈｅＲｅｃｈｔｇｉｂｔｅｓＲｅｉｎＤａｔｕｍｎｉｃｈｔ》），就是说，他用了在德语上不许可

的双重否定。（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５卷第４１６页）席梅尔普芬尼

希犯了同样的错误。——编者注



席梅尔普芬尼希的这封信，被收进了阿·卢格在“西方先驱

报”（１８５３年９月１１日路易斯维耳出版）上发表的“揭露”中。席

梅尔普芬尼希在“揭露”发表以前就在美国了，他从来没有否认

过这封信的真实性。卢格的“揭露”成了“来自柏林警察总局档

案”这一文件的翻版。该文件是用辛凯尔迪在页边上的一些笔记

和其他一些证件编成的；这些东西要不是法国警察当局从巴黎的

席梅尔普芬尼希和赫尔弗那里攫去的，就是从不来梅的杜朗牧师

那里“探出”［ａｕｆｇｅｓｔｉｅｂｅｒｔ］的，要不然，就是在卢格的宣传协

会同金克尔的流亡者协会之间进行“老鼠与青蛙之战”４０３的时候，

由同室操戈的弟兄们自己泄漏给美国的德文报刊的。辛凯尔迪曾

谈到席梅尔普芬尼希“以为警察在跟踪他”，因而匆忙地中断了为

宣传金克尔革命贷款的主张所作的普鲁士之行；他在谈话时所用

的讽刺口吻是很能说明问题的。在同一“揭露”中，还有“巴黎

委员会（即赫尔弗、海弗纳尔、席梅尔普芬尼希等等）驻伦敦的

代表”卡尔·叔尔茨的一封信，信里说：

“居留这里的流亡者昨天决定吸收布赫尔、弗兰克博士、维也纳的瑞兹和

即将来此地的泰霍夫参加谈判。Ｎ．Ｂ．〔注意〕：在泰霍夫来到这里以前，不

得用口头或书面向他透露这一决定。”（卡·叔尔茨给巴黎“亲爱的人们的

信”，１８５１年４月１６日于伦敦）

泰霍夫１８５０年８月２６日“通知朋友们”的信，是寄给这些

“亲爱的人们”之一——席梅尔普芬尼希先生的。首先他把我的一

些见解通知这位“亲爱的人”，这些见解原是我细心隐瞒，而他在

我们唯一的一次会晤时，借助所谓《ｉｎｖｉｎｏｖｅｒｉｔａｓ》〔“酒醉吐真

言”〕从我这里很快探出来的。

“我”，——泰霍夫先生对“通知朋友们”的席梅尔普芬尼希先生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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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快结束时说，我一直设想他们〈马克思、恩格斯等〉要比卡员式的共产

主义的幸福马厩这种荒唐思想高明一筹”云云。（“主要著作”第１５０页）

设想啊！可见，泰雷夫虽然丝毫不了解我们的观点，但他还

是把它们设想为不十分“荒唐”，可真是够宽宏大量、谦逊温和的

了。

姑且不谈学术著作，他只要读一下他在后面称之为我的“无

产者问答书”的“共产党宣言”，他就会看到题为“社会主义的和

共产主义的文献”这样详尽的一章，看到这一章的最后一节“批

判的空想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在这一节里写道：

“本来意义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体系，圣西门、傅立叶、欧

文等人的体系，是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还不发展的

最初时期出现的。关于这个时期，我们在前面已经叙述过了。诚然，

这些体系的发明家虽然看到了阶级的对立，看到了统治着的社会

本身中的破坏因素的作用。但是，他们看不到无产阶级方面的任何

历史主动性，看不到它所特有的任何政治运动。由于阶级对立的发

展是同工业的发展步调一致的，所以这些发明家也不可能看到无

产阶级解放的物质条件，于是他们就去探求某种社会科学、社会规

律，以便创造这些条件。这样，社会的活动就要由他们个人的发明

活动来代替，解放的历史条件就要由幻想的条件来代替，无产阶级

的逐步组织成为阶级就要由他们特意设计出来的社会组织来代

替。在他们看来，今后的世界历史不过是宣传和实施他们的社会计

划的历史…… 批判的空想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意义，是同

历史的发展成反比的…… 所以，虽然这些体系的创始人在许多

方面是革命的，但是他们的信徒总是组成一些反动的宗派，他们还

总是梦想用试验的办法来实现自己的社会空想，创办单个的法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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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泰尔，建立国内移民区［Ｈｏｍｅｃｏｌｏｎｉｅｓ］，创立小伊加利亚，①即

袖珍版的新耶路撒冷。”（“共产党宣言”１８４８年版第２１、２２页）４０４

最后一句话把卡贝的伊加利亚——或者如泰霍夫所说的“幸

福马厩”，——直截了当地称为“袖珍版的新耶路撒冷”。

恩格斯和我的观点，在我们同泰霍夫会晤前许多年就已公开

发表了，而他根本不知道这些观点，这充分说明了他的谬误。我们

且举几个例子，让他自己来说明自己：

“他〈马克思〉嘲笑那些跟在他后面死板地重复他的无产者问答书的蠢

材，也嘲笑维利希式的共产主义者，就像嘲笑资产者那样。他唯一尊重的人就

是贵族，但这是真正的、知道自己身价的贵族。为了剥夺他们的统治，他需要

力量，而这种力量只有在无产阶级身上才能找到；因此，他就为这种力量剪载

了他的一套体系。”（“主要著作”第１５２页）

因此，泰霍夫就“设想”我编写了一本“无产者问答书”。他指的

是“宣言”，其中批判了，如果泰霍夫愿意的话，也可以说是“讥笑

了”形形色色社会主义的和批判的空想主义。不过，这种“讥笑”却

不像他所“设想”的那样轻而易举，而是需要花一番力气的，这一

点，他可以从我那部反对蒲鲁东的著作“哲学的贫困”（１８４７年）４０５

里看出来。泰霍夫还“设想”我“剪裁了”一套“体系”，哪儿的话，我

甚至在直接为工人们写的“宣言”里，也抛弃了一切体系，而代之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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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法伦斯泰尔是傅立叶所设计的社会主义移民区；伊加利亚是卡贝给自己的理

想国和后来他在美洲创立的共产主义移民区所起的名称。（恩格斯在“共产党

宣言”１８８８年英文版上加的注。）

国内移民区（Ｈｏｍｅｃｏｌｏｎｉｅｓ）是欧文给他的示范性的共产主义社会所起

的名称。法伦斯泰尔是博立叶所设计的社会宫的名称。伊加利业是具有卡贝

所描绘的那种共产主义制度的乌托邦幻想国。（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１８９０

年德文版上加的注。）



“批判地了解实际社会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
４０６
。但是，这

样一种“了解”，既不能跟在别人后面死板地重复，也不能像做一条

子弹带那样来“剪裁”。泰霍夫所“设想”的、并背地塞给我的对贵

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相互关系的那种看法，是天真得出奇

的。

我“尊重”贵族；“嘲笑”资产阶级；我给无产者“剪裁了一套体

系”，以便通过他们来“剥夺”贵族的“统治”。在“宣言”的第一章，即

题为“资产者和无产者”（见“共产党宣言”第１１页）４０７的一章里，详

细地阐明了：资产阶级的经济统治，从而这样或那样形式的政治统

治，无论对现代无产阶级的生存来说，或者对创造“实现无产阶级

解放的物质条件”来说，都是基本的条件。“一般说来，现代无产阶

级的发展（见１８５０年１月“新莱茵报评论”第１５页）是受工业资产

阶级的发展所制约的。只有在工业资产阶级统治下，它才能获得广

大的全国规模的存在地位，这种存在地位能够把它的革命提高为

全国规模的革命；只有在工业资产阶级的统治下，它才能创造出现

代的生产资料，这种生产资料同时又是它所能用以达到革命解放

的手段。只有工业资产阶级的统治才能除掉封建社会的物质根基，

并且为无产阶级革命铺平它唯一能借以实现的地基。”４０８因此，我

在同一“评论”里宣称，没有英国参加的任何无产阶级运动，都是

“杯水之浪”４０９。早在１８４５年，恩格斯就已在他的著作“英国工人阶

级状况”４１０里发挥了同样的观点。因而，在那些还只不过是应该“剥

夺”大陆意义上的贵族（泰霍夫正是这样理解“贵族”的）的“统治”

的国家里，在我看来，还不具备无产阶级革命的首要前提，也就是

还没有全国规模的工业无产阶级。

特别是，我对德国工人对待资产阶级运动的态度的看法，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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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夫可以在“宣言”里看到非常明确的阐述。“在德国，只要资产

阶级采取革命的行动，共产党就同它一起去反对君主专制、封建

土地所有制和小市民的反动性。但是，共产党一分钟也不忽略教

育工人尽可能明确地意识到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敌对的对立”

等等。（“宣言”第２３页）４１１当我被控“造反”而站在科伦资产阶

级陪审法庭上的时候，我用同样的精神宣称：“在现代资产阶级社

会中还存在着阶级，可是已不再有等级了。它的发展就在于这些

阶级的斗争，可是这些阶级却联合起来反对等级及其天赋王权。”

（“两个政治审判案。２月由科伦陪审法庭审理”１８４９年版第５９

页）４１２

自由资产阶级从１６８８年到１８４８年向无产阶级发出的号召，

不外是“体系和词句的剪裁”，以便通过它的力量来剥夺贵族的统

治。因此，泰霍夫先生从我的秘密理论中抽出来的最本质的东西，

不就是最平庸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Ｔａｎｔｄｅｂｒｕｉｔｐｏｕｒｕｎｅ

ｏｍｅｌｅｔｔｅ！〔煎鸡蛋引起了多么大的喧闹！〕但是另一方面，因为泰

霍夫毕竟知道，“马克思”不是一个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所以他

没有别的办法，只好“得到一种印象：马克思的全部活动的目的，

是建立他的个人统治”。“我的全部活动”，——把我同泰霍夫先生

的唯一一次谈话说得多么客气啊！

其次，泰霍夫在写给由席梅尔普芬尼希“通知朋友们”的信

里还透露说，我曾谈了下面这样一种骇人听闻的看法：

“可怜的欧洲是否要毁灭（如果没有社会革命，这是不久一定要发生的），

美国到那时是否将牺牲欧洲的利益而利用旧制度，归根到底，都是完全无关

紧要的。”（“主要著作”第１４８页）

我同泰霍夫的谈话是在１８５０年８月底进行的。在１８５０年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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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号“新莱茵报评论”上，也就是泰霍夫从我这里打听出这个秘

密前八个月，我曾向德国读者揭示了下面一件事情：

“现在我们来谈一谈美国。美国最大的事件是加利福尼亚金矿

的发现，其意义超过了二月革命。时间仅仅过了１８个月，现在就

已经可以预料到，这一发现所带来的成果甚至将会比美洲大陆的

发现所带来的要大得多…… 世界贸易第二次获得了新的方向

…… 这样，太平洋就会像大西洋在现代、地中海在古代和中世

纪一样，起着伟大的世界交通航线的作用；大西洋的作用将会降

低，而像现在的地中海一样成为内海。欧洲的文明国家到那时要

不陷入像意大利、西班牙和葡萄牙目前那样在工商业和政治上的

依附地位，唯一的条件就是进行社会革命”等等（１８５０年２月

“评论”第２期第７７页）。４１３

旧欧洲“不久将要毁灭”，美国第二天就会登上宝座之类的话，

都只是泰霍夫先生说的。我当时对美国最近的将来认识得如何清

楚，可以从同一号“评论”的下面一段看出来：“这里不久就会发

生疯狂的投机，即使英国资本大量投入这类企业，纽约这一次仍

然会成为整个这种投机的中心，而像１８３６年一样会首先遭到破

产。”（“评论”１８５０年５—１０月合刊第１４９页）４１４我在１８５０年给

美国作的这种预测，已由１８５７年的商业大危机完全证实了。关于

“旧欧洲”，我描绘了它在经济上的蓬勃发展以后，倒是这样写的：

“在这种普遍繁荣的情况下，即在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力蓬勃发展

的时候，还谈不到什么真正的革命…… 大陆的秩序党各派的代

表目前所进行的无休止的争吵是彼此为了使对方丢丑，而决不能

导致新的革命；相反地，这种争吵之所以可能，只是因为目前社

会关系的基础十分巩固，——这一点反动派并不清楚，——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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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阶级化。一切想阻止资产阶级发展的反动企图都会像民主主

义者们的一切道义上的愤懑和热情的宣言一样，必然会被这个基

础碰得粉碎。新的革命只有在新的危机之后才有可能。”（同上，第

１５３页）４１５

事实上，欧洲的历史只是从１８５７—１８５８年的危机以后才又带

有一种尖锐的、也可以说是革命的性质。事实上，恰好是在１８４９

年至１８５９年这一反动时期，工商业在大陆上得到了前所未闻的大

幅度的发展，资产阶级政治统治的物质基础也随之加强了。事实

上，在那个时期，“民主主义者们的一切道义上的愤懑和热情的宣

言”都被经济关系碰得粉碎了。

泰霍夫把我们谈话中认真的东西理解成玩笑，于是对玩笑就

更加认真了。他带着一个参加葬仪的人所有的那种极其严肃的表

情，开导他的“通知朋友们”的那位席梅尔普芬尼希说：

“马克思又说，在革命中，军官是最危险的因素。从拉斐德到拿破仑，这

是一大批叛徒和一连串叛变。应当随时给他们准备好匕首和毒药。”（“主要

著作”第１５３页）

关于“兵老爷们”判变的一套老生常谈，甚至泰霍夫本人也

不会认为是我的独创思想。独创之处显然在于要求随时准备好

“匕首和毒药”。泰霍夫难道当时不知道，真正革命的政府，例如

Ｃｏｍｉｔéｄｅｓａｌｕｔｐｕｂｌｉｃ
４１６
曾给“兵老爷们”准备好了虽然能奏奇功

异效但喜剧性较小的手段吗？匕首和毒药至多能适用于威尼斯的

寡头政治。如果泰霍夫把自己写的信再细看一遍，他就会从“匕

首和毒药”这些字眼里看出讽刺来。福格特的同谋者、著名的波

拿巴派ｍｏｕｃｈａｒｄ〔
·
密
·
探〕
·
爱
·
德
·
华·
·
西
·
蒙，在“现代评论”（１８６０年

巴黎版第８期第５２８页，在他的“福格特先生的诉讼等等”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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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上译载了泰霍夫的信中的上引的一段，并加了如下按语：

《Ｍａｒｘｎ’ａｉｍｅｐａｓｂｅａｕｃｏｕｐｖｏｉｒｄｅｓｏｆｆｉｃｉｅｒｓｄａｎｓｓａ

ｂａｎｄｅ．Ｌｅｓｏｆｆｉｃｉｅｒｓｓｏｎｔｔｒｏｐｄａｎｇｅｒｅｕｘｄａｎｓｌｅｓｒé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ｓ．

Ｉｌ ｆａｕｔ ｔｏｕｊｏｕｒｓ ｔｅｎｉｒ ｐｒｅｔｓ ｐｏｕｒ ｅｕｘ ｌｅ ｐｏｉｇｎａｒｄ

 ｅｔ ｌｅ ｐｏｉｓｏｎ！

Ｔｅｃｈｏｗ，ｑｕｉｅｓｔｏｆｆｉｃｉｅｒ，ｓｅｌｅｔｉｅｎｔｐｏｕｒｄｉｔ；ｉｌｓｅｒｅｍｂａｒ

ｑｕｅｅｔｒｅｔｏｕｒｎｅｅｎＳｕｉｓｓｅ》．

〔“马克思不很喜欢在他的帮里有军官。在革命中军官是危险的因素。

应当随时给他们准备好匕首和毒药！

泰霍夫本人是一个军官，他听到了这种话，于是就乘船回瑞士去了。”〕

照爱德华·西蒙的叙述，可怜的泰霍夫被我准备好的“匕首

和毒药”吓得魂不附体，以致他立刻躲开，乘船回瑞士去了。而

帝国的福格特用黑体字转载“匕首和毒药”这一处，用以吓唬德

国的庸人。然而，同是这个丑角在他所谓的“研究”里却写道：

“西班牙人的刀子和毒药今天放射出奇光黑彩——因为问题涉及一个民

族的独立。”（同上，第７９页）

附带提一下：西班牙和英国的有关１８０７年至１８１４年这一时

期的历史材料，早已驳倒了法国人杜撰出来的关于毒药的神话。但

对空谈政治的人来说，这类神说当然还是原封不动地存在着的。

最后，我来谈谈泰霍夫信中的“流言蜚语”，并且举一些例子

来证明他在历史上的公正态度：

“首先谈的是他们同我们之间，即瑞士同伦敦之间的竞争。用他们的话来

说，他们应当维护旧同盟的权利，这个同盟由于它的明确的党派立场，当然

不能友好地对待在同一范围（无产阶级）内与之并存的另一个同盟。”（“主

要著作”第１４３页）

泰霍夫这里谈的瑞士竞争团体就是上面已经提到过的“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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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泰霍夫作为这个团体的代表，在一定程度上是反对我们的。

它的中央委员会设在苏黎世，领导该团体的主席是一位律师，１８４８

年曾任某个小议会的副议长，１８４９年曾是德意志某临时邦政府的

委员①。１８５０年７月，德朗克来到苏黎世，在那里，这位律师先生

把一份类似公证的协议交给他这个伦敦同盟的成员，叫他“通

知”我。协议的全文如下：

“鉴于有必要把所有真正革命的人士联合起来，同时，尽管不是革命中央

委员会的全体委员都能无条件地同意伦敦提出的纲领（１８４８年的“宣言”），

但全都承认下一次革命是无产阶级性质的革命，因此，在共产主义者同盟和

‘革命集中’之间已达成了如下协议：

（１）双方同意今后共同进行工作，‘革命集中’通过联合一切革命人士来

为下一次革命作准备，伦敦协会通过组织主要是无产阶级分子来为无产阶级

统治作准备；

（２）‘革命集中’指示它的代表和特使，要他们在德国成立支部时，使他

们认为适合加入共产主义者同盟的那些成员注意到有一个主要是为了无产

阶级利益而建立的组织；

（３）和（４）至于瑞士，其领导权则只应交给‘革命中央委员会’中真正

拥护伦敦宣言的人。双方相互交换报告。”

从还在我手中的这份文件里可以看出：这里谈的并不是“在

同一范围”（无产阶级）内的两个秘密团体，而是在不同范围内的

和具有不同倾向的两个团体的联盟。其次，还可以看出：“革命集

中”除了实现它本身的目的以外，还表示题意成为共产主义者同

盟的某种分支。

这个建议被拒绝了，因为接受这种建议是与同盟的“原则”性

不相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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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着轮到了金克尔…… 他们回答说…… 他们从来没有追求过廉价

的荣誉，——恰恰相反！至于金克尔，如果他安分守己的话，他们是会竭诚

地让他享有他的廉价的荣誉的。但是，当他在柏林‘晚邮报’上发表了那个

拉斯塔特的辩护词以后，他就不可能平安无事了。他们早已知道各方面都会

发出一阵号叫，而且他们已想像到，他们这样做就把自己现有的机关报

〈“莱茵报评论”〉的存在孤注一掷。他们的这种担心果然证实了。他们因这

一事件破了产，失去了莱茵省的所有订户，而不得不使报纸停刊。但这对他

们来说是无所谓的。”（同上，第１４６—１４８页）

首先，让我们来核对一下事实：当时“评论”还没有停刊，三

个月以后还出了一期新的合刊，也没有失去一个莱茵省的订户，这

一点，我的老朋友约·魏德迈——前普鲁士炮兵中尉、当时法兰

克福“新德意志报”４１７的编辑能给以证明，因为他当时费心地替我

们收报费。此外，只听说过恩格斯和我的写作活动的泰霍夫，至

少也该读过他本人批评过的我们对金克尔的辩护词所作的批评。

他给瑞士“亲爱的人们”的秘密通知是干什么用的呢？为什么要

向他们“揭露”我们早在五个月以前就已向读者揭露了的东西呢？

上述的批评这样指出：

“我们早已料到，我们在我们党的面前揭露‘被俘的’金克尔的

这篇辩护词，会惹起所有温情的伪善者和民主主义清谈家的普遍

愤懑。这一点我们是毫不在乎的。我们的任务是无情的批判……

为了坚持我们的这种立场，我们情愿放弃在民主派当中的廉价的

荣誉。我们的斥责丝毫也恶化不了金克尔先生的处境；我们的揭露

会使他进入赦免之列，因为我们在揭露中会证明，他说他不是人们

所说的那种人的供词是可靠的，并且我们还宣告说，他不仅应该赦

免，甚至应该录用他担任普鲁士国家职务。况且，他的辩护词已经

公布于世了。”（１８５０年４月“新莱茵报评论”第７０、７１页）４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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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霍夫说我们在“败坏”革命的ｐｅｔｉｔｓｇｒａｎｄｓｈｏｍｍｅｓ〔小伟

人〕的“名誉”。然而，他并不是从福格特先生的警察意义上来理

解这种“败坏名誉”的。相反地，他所指的是我们从披上革命狼

皮的羊身上撕掉那种刺眼外皮所采取的行动；我们这样就预先使

这些羊免遭普罗凡斯的著名抒情诗人的那种命运，原来这位诗人

披上狼皮去打猎，猎犬真以为是一只狼，就把他撕得粉碎了。

泰霍夫特别举出恩格斯的著作“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见

１８５０年３月“评论”第７０—７８页）４１９中偶尔对济格尔将军所作的

评论做例子，来说明我们进行一种不光彩的攻击。

那末，不妨把恩格斯的有案可查的批评跟那些议论同一位济

格尔将军的心怀叵测的废说比较一下，这类废话是我们同泰霍夫

见面大约一年以后，由泰霍夫、金克尔、维利希、席梅尔普芬尼

希、叔尔茨、亨·伯·奥本海姆、爱德华·梅因等人领导的伦敦

流亡者协会印出来的，而他们这样做，仅仅是因为济格尔赞同卢

格的鼓动者协会，而不赞同金克尔的流亡者协会。

１８５１年１２月３日，“巴尔的摩通讯员”，这在当时仿佛是金克

尔的“通报”４２０，在一篇题为“伦敦鼓动者协会”的文章里对济格

尔作了如下的评论：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些把其余一切人都看做‘不成熟的政治家’的可尊

敬的人物，究竟是些什么人。这里有总司令济格尔。如果你问历史的缪斯，这

个平庸无奇的微不足道的人是怎样达到总司令的地位的，那她就会比被问到

低能的拿破仑的情况时更加狼狈。拿破仑至少是‘他伯父的侄儿’，而济格尔

只是‘他弟弟的哥哥’。他的弟弟由于发表尖锐的反政府的言论而成为有声望

的军官，不过，他的这些言论是由于经常为了最平常的腐化行为便遭到逮捕

而引起的。年轻的济格尔认为这是在革命起义的最初的混乱时期宣开自己是

总司令和陆军部长的充分理由。在不止一次地证明自己具有优良品质的巴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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炮兵队里，有足够的较成熟的和真正的军官，在他们面前，年轻的、毫无经

验的尉官济格尔不能不感到惶恐不安，而且，当他们必须服从这个无名的、既

缺乏经验又缺乏才能的年轻人的时候，他们感到相当的气愤。但是这里有布

伦坦诺，他十分愚蠢，又蓄意叛变，因而能做出任何会毁灭革命的事情。不

错，这尽管是可笑的，但毕竟是事实：济格尔宣布自己是总司令，而布伦坦

诺事后承认了他…… 无论如何，值得注意的是在拉斯塔特城下和黑林山脉

中的绝望的殊死战中，济格尔把共和国军队的极其英勇的士兵们交给命运去

随意摆布，不给他们派出他答应派去的增援部队，而同时他自己却带着，菲

尔施坦堡公爵的肩章，坐着他的轻便马车在苏黎世城里环游，并且还以引人

注意的失败的统帅的角色自我炫耀。这位成熟的政治家的众所周知的伟大就

是如此，他由于可以‘自认’以往有英雄的业绩，所以又一次把自己任命为

鼓动者协会的总司令。我们这位伟大的熟人，‘他弟弟的哥哥’就是如此。”

为了公正起见，我们也不妨听一下卢格的鼓动者协会通过它

的发言人陶森瑙是怎么说的。陶森瑙１８５１年１１月１４日在伦敦写

的“致泽登施提克尔公民”的公开信中，提到了由金克尔、泰霍

夫等人领导的流亡者协会以及其他问题：

“……他们表示相信，为了革命的利益，把所有人都团结起来，是一种爱

国义务和一件迫切事情。德国鼓动者协会赞同这种想法，而且它的会员们在

多次试图团结金克尔及其拥护者的过程中已证实了这一点。可是，政治合作

的任何基础看来刚刚形成，它就消失了，新的失望随着旧的失望而至。恣意

破坏以往的协议，在谅解的假面具下坚持单方面的利益，为了获得多数而进

行有系统的欺骗，一些不知名的大人物以有组织才能的党领导人的姿态出

现，强迫接受一个秘密财政委员会的企图，以及形形色色不可告人的鬼蜮伎

俩，不成熟的政治家们老是想在放逐中通过这类东西来左右祖国的命运，可

是，一碰到革命的火焰，这类沽名钓誉的盘算就化为灰烬了…… 金克尔的

拥护者公开和正式地攻击我们；在我们难于接近的德国反动报刊上，对我们

不利、而对金克尔有利的通讯盈篇累牍；而最后是金克尔到美国去，以便用

他在那儿筹备好的所谓德国贷款来迫使我们接受联合，或者更确切些说，接

受从属和依赖关系，而这是每一个从财政上使党合并的发起人所期待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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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尔的离开是严守秘密的，因而我们只是从美国报纸上读到他到达纽约的消

息时才知每这件事…… 对于那些不夸大自己的作用、但意识到自己以往功

绩的严肃革命者，可以毫无愧色地说：至少人民中有一些阶层是支持他们的；

这些事实和其他许多东西，就是加入一个按自己方式努力为革命利益服务的

同盟的决走性理由。”

其次，有人指责金克尔，说他所募集的款项是“只”供“一

个集团”使用的，“他在这儿〈伦敦〉和在美国的全部行动都证明

这一点”，由“金克尔本人所提出的多数保证人”也证明这一点。

可是结尾却说：

“我们既没有答应我们的朋友们要给他们的爱国捐款付息，也没有答应

他们要偿还捐款，但是我们知道，我们会用善意的行动〈实际的服务？〉和认

真的会计制度来证明没有辜负他们的信任；我们也知道，将来当我们公布他

们的名字时，他们可以期待博得祖国的感谢。”（１８５１年１１月２９日“巴尔的

摩警钟报”）

这就是鼓动者协会和流亡者协会的民主主义英雄们三年当中

在美国的德文报刊上开展的一种“创作活动”，后来由戈克建立的

新旧大陆革命同盟也参加了这种活动。（见附录６）

可是，流亡者在美国报刊上闹无谓纠纷，是由埃尔斯的两个

议员齐茨和律斯勒之间的一场纸上比武开始的。

这里还有一个事实，它能说明泰霍夫的“亲爱的人们”的特性。

席梅尔普芬尼希这位泰霍夫的“通知朋友们”一信的收信人，

他在１８５０年底同赫尔弗、海弗纳尔、戈克以及其他人（后来卡·

叔尔茨也参加了）一起，在巴黎建立了（如前所述）一个所谓的

革命委员会。

几年以前，有人把该委员会当时的一个委员写给这里一个政

治流亡者的一封信转交给我，由我随意处理。这封信还保存在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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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

信里有这样的话：

“叔尔茨和席梅尔普芬尼希把持了整个委员会。被当做陪审员那样吸收

进来作为列席的其他人物，只不过是为了装装样子而已。这两位先生当时希

望很快就能让已完全被他们攫为己有的金克尔去主持德国的事务。特别使他

们感到深恶痛绝的是卢格的嘲讽以及马克思的批评和魔鬼般的活动。这两位

先生有一次同他们的列席者会面时，妙趣横生地给我们把马克思描绘一番，

并且使我们对来自马克思方面的恶魔般的危险产生了夸大的看法……叔尔

茨一席梅尔普芬尼希提出了消灭马克思的建议。造谣和阴谋、
·
无
·
耻
·
透
·
顶
·
的
·
诽

·
谤都被抬出来当做手段。为此进行了表决，并且作出了一项相应的决议，如

果对这种儿戏可以这样称呼的话。１８５１年初，在‘汉堡指南’的小品文栏里

发表的、由路·海弗纳尔根据叔尔茨和席梅尔普芬尼希的上述描绘而编造出

来的对马克思的评论，算是执行这项决议的最直接的一步。”

无论如何，海弗纳尔的小品文同泰霍夫的信的关系是极为密

切的，尽管它们二者都不能同福格特的“劳斯之歌”媲美。不应

当把这一“劳斯之歌”同卡蒙斯的“卢兹之歌”混为一谈。相反

地，最初的“劳兹之歌”是彼得·品得的一部英勇而滑稽的史诗４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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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帝国摄政和普法尔茨伯爵

Ｖｉｄｉｕｎｃｏｌｃａｐｏｓｉｄｉｍｅｒｄａｌｏｒｄｏ，

Ｃｈｅｎｏｎｐａｒｅａｓ’ｅｒａｌａｉｃｏｏｃｈｅｒｃｏ．

Ｑｕｅｉｍｉｓｇｒｉｄò∶Ｐｅｒｃｈèｓｅ’ｔｕｓｉ’ｎｇｏｒｄｏ
Ｄｉｒｉｇｕａｒｄａｒｐｉù ｍｅ，ｃｈｅｇｌｉａｌｔｒｉａｌｔｒｉｂｒｕｔｔｉ？

（Ｄａｎｔｅ）①

福格特遭到谴责后，急不可待地要想证明：为什么恰好是他这

个ｂｅｔｅｎｏｉｒｅ〔可怕的东西，令人恐怖和憎恨的东西〕②引起了硫磺

帮的注意。因此，关于舍尔瓦尔和洛桑中央节上“遭到挫折的密

谋”这一类轶事，又由“流亡的帝国摄政”这种同样逼真的奇闻来补

充。不应该忘记，福格特曾是议会岛巴拉塔利亚的总督。４２２他说：

“科拉切克的‘德国月刊’是从１８５０年年初起出版的。第一期出版之后，

硫磺帮就立即通过它的一个成员（他在这以后马上就动身到美国去了），发表

８８４ 卡 · 马 克 思

①

② 直译是：“凶猛的野兽”。——编者注

我看到一个脏鬼满头都是污粪，

以致看不出他是僧侣还是俗人，

他向我咆哮：“你为什么老爱瞧着我，

难道我比别人更污秽！？”

           （但丁）

［“神曲”地狱篇第十八首歌。马克思在引证康内吉塞尔的德译文时，在

脚注里注明了译者的姓。］——编者注



了一本抨击性小册子，名为‘流亡的帝国摄政福格特及其党羽和阿道夫·科

拉切克的“德国月刊”’。这本小册子，‘总汇报’也曾提到过…… 硫磺帮的

整整一套在这本小册子里又一次表现出来了。”（同上，第１６３页）

接下去便是又长又臭的叙述：在上述小册子里有一篇由哈根

教授写的论加格恩的匿名文章，把它“硬说成是”流亡的帝国摄

政福格特写的，所以要这样说，是因为“硫磺帮知道”，哈根

“当时住在德国，正受到巴登警察当局的迫害，只要提到他的名字，都会

给他增加极大的麻烦”（第１６３页）。

席利在２月６日从巴黎寄给我的一封信里写道：

“格莱纳，——据我所知，他从未到过日内瓦，——被列入硫磺帮，是由

于他写了一篇哀悼文献给‘流亡的帝国摄政’；议员们认为它是德斯特尔写

的，因而咒骂地，一直骂到我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ｅｎｄｏ〔写信〕给福格特的一个朋友

和同事，使他们弄清真相为止。”

格莱纳曾经是普法尔茨临时政府委员。格莱纳的统治是“一

片恐怖”（见福格特“研究”第２８页），特别对我的朋友恩格斯来

说是如此，因为格莱纳曾制造借口下令在基尔希海姆博兰登逮捕

他。这一整个悲喜交集的事件，恩格斯本人已在“新莱茵报评

论”（１８５０年２月号第５３—５５页）４２３上详细地叙述过了。这就是我

所知道的有关格莱纳先生的一切。在流亡的帝国摄政无中生有地

把我牵连进他同“普法尔茨伯爵”之间的冲突这一点上，“整整一

套”“又一次”表现出来了，这位天才的发明家就是按照这一套来

编排硫磺帮的生活和活动的。

使我终于同他和好的是真正的福斯泰夫式的幽默，他以这种

幽默使普法尔茨伯爵“马上”动身到美国去。在普法尔茨伯爵像

射出一支巴尔芬人的暗箭一样出版了反对“流亡的帝国摄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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抨击性小册子之后，恐怖包围了格莱纳。有一种什么东西把他从

瑞士赶到法国，后来又从法国赶到英国。他在拉芒什海峡对面也

并不感到安全，因而驱使他登上一艘丘纳德公司的轮船，继续前

往利物浦；他一到船上，就气喘吁吁地央求船长道：“快点越过大

西洋！”而《ｓｔｅｒｎｍａｒｉｎｅｒ》〔“严峻的水手”〕却回答他说：

“我一定救您脱离州官的暴力！

且让别人把您救出大风浪的怀抱。”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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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福格特和“新莱茵报”

《Ｓ１ｎｋｕｍｂｅｒｗａｓｍａｎｅｃｖａｌｔ》
〔“他的忧愁是多种多样的。”〕

福格特本人声明，他在“主要著作”里“必须”（同上，第１６２页）

“阐明他本人对这个集团〈马克思之流〉的态度”。但奇怪的是，他所

谈的冲突，都是他从未经历过的，而他所经历过的冲突，却又是他

从来不谈的。因此，我不得不把他的荒诞的故事同少许真情实况对

照一下。如果翻阅一下“新莱茵报”合订本（从１８４８年６月１日至

１８４９年５月１９日），那就会发现，在１８４８年，除了唯一的一次例

外，福格特的名字既未见于“新莱茵报”的社论中，也未见于该报的

通讯中。他的名字只是出现在有关议会辩论的日常报道中，而且，

法兰克福的这些报道的撰写人为了取悦于福格特先生，从来都不

忘记认真地写上“他发表的演说”所博得的“掌声”。我们看到，当法

兰克福议会右派拥有像利希诺夫斯基那样的喜剧小丑和像冯·芬

克那样的马戏团小丑的联合力量时，左派却只好满足于福格特一

个人扮演的单人滑稽剧。我们了解，他需要夸奖——

《ｔｈａｔ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ｆｅｌｌｏｗ，

  ｔｈｅ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ｓｗｏｎｄｅｒ—ＳｉｇｎｏｒＰｕｎｃｈｉｎｅｌｌｏ》，
  〔“这个自命不凡的家伙，

  孩子们的活宝——潘奇内洛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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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们就让这位法兰克福的通讯员去为所欲为。１８４８年９月

中以后，报道的语气开始有了转变。

在辩论马尔摩停战协定中用夸张的革命空谈来煽动起义的福

格特，在紧要关头却竭力阻挠接受那些由普芬斯特瓦得人民集会

提出的并得到一部分极左派分子赞同的决议４２４。在街垒战失败，法

兰克福变成一座兵营，并在９月１９日宣布戒严之后，同是这个福

格特却同意立即讨论察哈里埃提出的关于赞同帝国内阁迄今采取

的各项措施并向帝国军队表示感谢的建议。在福格特登上讲台之

前，甚至连费奈迭也反对“立即讨论”这些建议，他宣称：在这

样的时刻进行这类辩论，是同议会的尊严不相容的。但是福格特

胜过了费奈迭。为了惩罚这种做法，我在议会的报道中，在“福

格特”这几个字上加了“空谈家”几个字，这是对法兰克福通讯

员的一种言简意赅的暗示。

同年１０月，福格特不仅不再在当时蛮横无礼、反动透顶的多

数派面前玩弄一套把戏，——这是他自己的事情，——甚至不敢

在（代表施潘道要塞的）戚美尔曼１０月１０日代表大约４０名议员

提出的反对保卫国民议会法４２５的抗议书上签名。戚美尔曼说得很

对，这一法律是对三月革命所争得的各项人民权利——集会、言

论和出版等自由的一种极端无耻的侵犯。甚至艾森曼也提出了类

似的抗议。但福格特胜过了艾森曼。当他后来在建立中央三月同

盟４２６期间又开始大摆架子时，他的名字终于在“新莱茵报”（１８４８

年１２月２９日的一号）的一篇文章中出现了；这篇文章把三月同

盟称做“反革命的不自觉的工具”，把它的纲领驳得体无完肤，而

把福格特描绘成一位两面派人物的一半，另一半是芬克。十多年

以后，这两位“未来的大臣”看出了他们的血缘关系，便把瓜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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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当做他们团结的座右铭。

不仅是三月同盟后来的“发展”证明我们对它的估计是正确

的。海得尔堡人民同盟、布勒斯劳民主同盟、耶拿民主同盟等等

都轻蔑地拒绝了它那纠缠不休的拍马拉拢手段，而曾经加入该同

盟的那些极左派代表人物于１８４９年４月２０日发表的退盟声明，

也都证明我们在１８４８年１２月２９日提出的批评是正确的。然而，

心平气和、宽宏大量的福格特却决心要用他的高尚情操使我们惭

愧得无地自容，这一点可从下列一段引文中看出：

“‘新莱茵报’第２４３号，科伦１８４９年３月１０日。‘所谓帝

国议会’的法兰克福的所谓‘三月同盟’，竟厚颜无耻地给我们寄

来了如下一封石印的信件：

‘三月同盟决定编制一份把自己的版面提供给我们支配的所有报纸的名

单，并分发给和我们有联系的一切同盟，以便在这些同盟的协助下，使上述

报纸优先得到有关的公告。在把这份名单通知你们时，我们认为没有必要提

请你们注意收费的公告对报纸来说是整个企业的主要收入来源的意义。

中央三月同盟理事会

１８４９年２月底于法兰克福’

‘新莱茵报’也被列入了随信附来的报纸名单，——据说这些

报纸都把自己的版面提供给三月同盟支配，三月同盟的拥护者都

应当把‘有关的公告’优先供给这些报纸刊载，——并且还加了

一个光荣的星标。现在我们特作如下声明：我们报纸的版面从来

没有提供给这个所谓三月同盟支配…… 因此，既然三月同盟也

把我们的报纸列入确实把自己的版面提供给它支配的报纸的石印

名单，并称为它的机关报之一，那末这简直是对‘新莱茵报’的

诬蔑，是三月同盟的庸俗吹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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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财迷心窍、耽于竞争的爱国志士们关于收费的公告对报

纸来说是整个企业的收入来源的意义这个龌龊的意见，我们当然

不打算回答。‘新莱茵报’在一切方面都始终和爱国志士们不同，

而尤其和他们不同的是，它从来没有把政治运动看做投机勾当或

收入来源。”４２７

在“新莱茵报”断然拒绝了福格特之流提出的收入来源之后不

久，在这个中央商务同盟①的一次会议上，有人泪流满面地说该报

是“纯德国式争吵”的典范。在我们回答这种哭诉的那篇文章的结

尾（“新莱茵报”第２４８号），我们把福格特叫做“一个在省的大学区

的小饭馆中高喊的人和一名不称职的帝国的巴罗”４２８。诚然，在皇

帝问题上，他当时（３月１５日）还没有走上极端。可是我们一眼就

看穿了福格特先生，因而能够把他未来的叛变活动——他本人对

这种活动暂时也还是不清楚的，——看做既成事实。

不过，在这以后，我们就把福格特及其同伙交给那位年轻的、

既有才智又有胆略的施略费尔去摆布。施略费尔是３月初从匈牙

利来到法兰克福的，从此以后就向我们报告帝国蛙池里的风波。

在这段时间里，福格特竟堕落到这步田地，——当然，这种

情况与其说是“新莱茵报”造成的，不如说是他自己造成的，——

以致巴塞尔曼敢于在１８４９年４月２５日的会议上把他斥之为“变

节分子和叛徒”。

“新莱茵报”的一位编辑弗·恩格斯，由于参加爱北斐特起义

而不得不逃亡４２９。一再想通过法律手续迫使我保持沉默的企图在

陪审法庭上遭到失败，而政变内阁的机关报“新普鲁士报”４３０一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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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发“‘新莱茵报’的粗卤无礼的秦波拉索峰①”，—— “同这种

粗卤无礼的秦波拉索峰比较起来，１７９３年的‘通报’也要黯然失

色”（见“新莱茵报”第２９９号）４３１，——在这以后，我本人也很快

被驱逐出普鲁士了。这种“粗卤无礼的秦波拉索峰”，在普鲁士的

一个要塞城市里，在得胜的反革命势力企图用无耻的残暴态度来

炫耀一番的时候，是完全适得其所的。

１８４９年５月１９日，出版了“新莱茵报”的最后一号（用红色

油墨印的一号）。在“新莱茵报”存在期间，福格特一直保持忍耐

和沉默。一般说来，如果某个议员要表示抗议，总是用一种彬彬

有礼的方式来表示的，——大致是这样：

“阁下！我对贵报提出的尖锐批评颇为重视，因为它对所有政党和所有人

都是同样严格的。”（见１８４９年２月１１日第２１９号，韦森东克的抗议）

“新莱茵报”停刊一个星期以后，福格特够于认为久已等待的

机会已经到了，在议会不可侵犯这一面盾牌掩护下把长期积聚在

他内心深处的“物质”转变为“力”４３２的时刻已经到了。“新莱茵

报”的一位编辑威廉·沃尔弗，代替一位已故的西里西亚议员，进

入“已处于分崩离析状态”的法兰克福议会。

要了解下面叙述的在１８４９年５月２６日议会会议上出现的情

景，就不应忘记：当时德勒斯顿的起义和莱茵省其他地区的局部发

动已被镇压下去，巴登和普法尔茨正面临帝国的干涉，俄国的主力

部队正开往匈牙利，最后，帝国内阁简单地宣布议会的一切决议无

效。议事日程上有两篇“告德国人民书”：一篇是乌朗特根据多数派

的意图草拟的，另一篇则出自三十人委员会中属于中间派的成员

５９４福格特先生——六、福格特和“新莱茵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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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粗卤无礼到了极点。——译者注



们之手。
４３３
会议主席是达姆斯塔德人雷①，他后来成了兔子，并且

也“脱离”了处于“土崩瓦解”状态的议会。我不妨来引证一下记圣

保罗教堂里开会情况的官方速记记录（第２２９、２２８号）。４３４

布勒斯劳的沃尔弗：

“诸位先生！我之所以报名发言反对多数派草拟的并在这里宣读过的告

人民书，因为我认为它根本不适合当前的局势，因为我觉得它太软弱无力了，

只能用来当做一篇文章在起草这篇告人民书的那个党的日报上发表，但是不

能把它当做告德国人民书。既然刚才还宣读了另一篇告人民书：那我就顺便

指出：我要更强烈地反对这一篇，至于反对的理由，我觉得用不着在这里说

明。（中间派发出叫喊声：为什么用不着？）我谈的只是多数派的告人民书；实

际上，它是写得非常温和的，甚至连布斯先生都说不出很多的反对意见，而

这当然是对告人民书的一种最坏的介绍。不，先生们，如果你们还想对人民

多少起一点影响，那你们就不应该像在告人民书里那样对人民说话；你们不

应该谈合法性、法制基础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而应该像各国政府那样、像

俄国人那样谈非法性，而我所指的俄国人是普鲁士人、奥地利人、巴伐利亚

人、汉诺威人。（场内骚动和笑声）我把他们全都归在一个共同的名称——俄

国人——之下。（全场活跃）是的，诸位先生，就是在这次会议上也有俄国人

的代表。你们必须对他们说：‘正如同你们站在合法的立场上一样，我们也站

在合法的立场上。’这就是暴力的立场，你们也要顺便说明，对你们来说，合

法性就是用暴力、用组织精良的作战纵队去对抗俄国人的大炮。如果真的需

要发表一篇告人民书，那你们就发表一篇直截了当地宣布帝国摄政王②这个

天字第一号人民叛徒不妥法律保护的告人民书。（喊声：守秩序！旁听席上响

起热烈的掌声）宣布所有大臣也不受法律保护。（骚动又起）喂，别打断我的

话；他是天字第一号人民叛徒。”

主席：“我认为，沃尔弗先生违背和破坏了许可的一切界限。他不能当着

·
这
·
个议会把大公——帝国摄政王叫做人民叛徒。因此，我必须叫他守秩序。同

时，我最后一次要旁听席上的人不要用这种方式干涉我们的辩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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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约翰大公。——编者注

文字游戏：Ｒｅｈ〔雷〕是姓，《Ｒｅｈ》是“小鹿”。——编者注



沃尔弗：“我接受叫我守秩序的要求，我声明：我是要破坏秩序；他和他

的大臣们是叛徒。”（场内喊声四起：守秩序，真是鲁莽无礼！）

主席：“我必须剥夺您的发言权。”

沃尔弗：“好吧，那我抗议；我是想代表人民在这里讲话，讲人民所想的

话。我抗议用这种精神草拟的任何告人民书。”（全场情绪非常激昂）

主席：“诸位先生，请允许我讲几句话。诸位先生，刚才发生的意外事件，

我可以说，是议会在这里开会以来的第一个事件。”（的确，它是在这个辩论

俱乐部里发生的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事件。）“在这里，还不曾有一个发言人

说过：他存心想破坏秩序，破坏本议会的根基。”（施略费尔在４月２５日的会

议上，在同样叫他守秩序时说道：“我接受叫我守秩序的要求，而且我乐意这

样做，因为我希望，完全按照另一个样子要求本议会守秩序的时刻很快就会

到来。”）

“诸位先生，我很遗憾，刚当上议员的沃尔弗先生竟这样地初次登台〈雷

是把一切事情都当做喜剧看待的〉。诸位先生！我叫他守秩序，是因为他竟敢

粗暴地破坏我们对帝国摄政王大人表示必需的尊敬和关怀的责任。”

会议继续进行。哈根和察哈里埃发表了长篇演说，一个赞成

多数派的告人民书，另一个反对。最后站起来的是

（吉森的）福格特：“诸位先生！请允许我讲几句话，我是不会使你们听得

疲倦的。议会今天已不是去年开会时的那个样子了，先生们，这是千真万确

的，我们要感谢上苍〈“盲目信仰”的福格特在感谢上苍！〉，因为议会已变成这

个样子”［ｇｅｗｏｒｄｅｎｗｉｒｄ］〈是的，ｇｅｗｏｒｄｅｎｗｉｒｄ！①〉，因为那些不再相信本国

人民，并在决定关头背叛人民事业的人已同议会分道扬镳了！先生们，我请求

发言〈这就是说，刚才这套表示谢意的祈祷只不过是一堆废话〉，为了保护从

诗人心灵中〈福格特变得富于灵感了〉涌入这篇告人民书里去的水晶般清彻

的激流〈保护激流〉，反对为了堵塞它〈然而激流不是早已为告人民书所吸收

了吗？〉而向它投去或向它扔去的不体面的肮脏的东西，——我这样做，为的

是保护这些话〈激流就像所有其他东西一样，在福格特那里都变成话〉，反对

７９４福格特先生——六、福格特和“新莱茵报”

① 马克思嘲笑福格特用错了动词形态。——编者注



在最近这次运动中聚集起来的、并威胁着要把那里的一切都淹没和弄脏的垃

圾。是的，诸位先生！这〈即垃圾〉也就是垃圾和肮脏的东西〈垃圾就是肮脏的

东西！〉，有人用这种方式〈哪种方式？〉把肮脏的东西向所有只要能认为是干

净的东西投去，我对这类事〈什么事？〉竟能发生，表示极大的愤怒。”（极大的

愤怒的福格特，ｑｕｅｌｔａｂｌｅａｕ！〔多妙的一幅图画啊！〕）

他所说的——都是垃圾①。

沃尔弗对乌朗特草拟的告人民书只字未提。主席一再要求他

守秩序，他之所以掀起这一场轩然大波，是因为他宣布帝国摄政

王和他的所有大臣们都是人民叛徒，并且要求议会宣布他们是人

民叛徒。但是，这位“大公——帝国摄政”、这“老朽的哈布斯

堡”（福格特“研究”第２８页）和“他的所有大臣们”，对于福格

特来说，都是“所有只要能认为是干净的东西”。他同福格尔魏德

的瓦尔特一齐歌唱：

  ｄｅｓｆüｒｓｔｅｎｍｉｌｔｅｕｚｏｓｔｅｒｒ１ｃｈｅ

  ｆｒｏｉｔｄｅｍｓüｅｚｅｎｒｅｇｅｎｇｅｌ１ｃｈｅ

  ｂｅｉｄｉｕｌｉｕｔｅｕｎｄｏｕｃｈｄａｚｌａｎｔ．②

福格特是不是那时就已经同约翰大公有了“科学关系”，像他

后来所承认的那样？（见“主要著作”，文件，第２５页。）

十年以后，同是这个福格特在他的“研究”里（第２７页）说：

“无论如何，下列事实是肯定无疑的：就像法兰克福国民议会的首领们低

估了约翰大公的才干一样，法国国民议会和它的首领们也曾低估过路易 拿

破仑的才干；这两个狡猾的家伙之中的每一个，都在自己范围内使［他的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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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奥地利的君主，慷慨又好施，

就像柔和的如丝细雨，

抚摩着人们和大地。——编者注

这里套用了乌朗特所写的诗“歌手的诅咒”中的一行（原诗是：“他所说的——

都是鞭策”）。——编者注



估者］因所犯的错误付出很高的代价。当然，我们决没有把这两个人等量齐

观。令人惊异的恬不知耻等等〈路易·波拿巴的〉。——这一切都证明他比老

朽的哈布斯堡大为优越。”

在同一次会议上，沃尔弗曾通过济克马林根的议员维尔特转

告福格特，要同他用手枪进行决斗，可是当上述的福格特决定为

了国家的福利要保下自己的人皮时①，沃尔弗就以体罚来威胁他。

但是，当沃尔弗从圣保罗教堂走出来，看见大胆查理由两位妇人

左右陪伴着的时候，他不禁捧腹大笑起来，并让他听天由命去了。

虽然沃尔弗也是一只有狼牙和狼心的狼，可是他在女性面前却成

了一只羔羊。他所采取的唯一的、而且是不痛不痒的报复手段，就

是发表在“新莱茵报评论”（１８５０年４月号第７３页）上的一篇题

为“来自帝国的补充资料”的文章，该文在谈到前帝国摄政时说：

“在这些危急的日子里，中央三月同盟的成员们表现得异常勤奋。他们在

离开法兰克福之前，就向各地的三月同盟以及德国人民号召说：‘同胞们！敲

十一点钟了！’他们又从斯图加特发布了一篇呼吁建立国民军的‘告德国人民

书’，——然而，中央三月同盟时钟的指针却停在老地方，或者时钟上的刻度

Ⅻ就像夫赖堡大教堂时钟上的刻度一样被弄掉了。总之，告人民书里又说：

‘同胞们！敲十一点钟了！’啊，如果这个钟点早一些敲响，至少在那时，即

在中央三月同盟的英雄卡尔·福格特为了满足他本人的需要和为了满足庆

９９４福格特先生——六、福格特和“新莱茵报”

① 科贝斯第一在我们已经提过的雅科布·费奈迭写的抨击性小册子里叙述说：

“在圣保罗教堂举行的一次会议上，即在加布里埃尔·里谢尔发表了关于皇

帝的演说以后受到加格恩的拥抱的那次会议上，当卡尔·福格特用一种讥笑

人的慷慨激昂的神情大喊大叫地去拥抱议员戚美尔曼时，我向他喊道：‘别耍

这一套顽童的鬼把戏了。’于是，福格特认为必须用挑衅性的骂人话来侮辱我

一顿；可是当我要求他决斗时，他却通过一位朋友的长期斡旋，厚着脸皮收

回了对我的侮辱。”（同上，第２１、２２页）



贺他的那个抱怨派的需要而在纽伦堡①葬送法兰克尼亚革命时
４３５
敲响，那该

多好；啊，如果它向你们敲，而且敲穿你们的脑袋，那该多好！…… 摄政

政府在夫赖堡政府大厦内设了办公室。卡尔·福格特摄政（他同时是外交大

臣和其他许多部的首脑）在这里也非常关切德国人民和幸福。在经过长时间

的不分昼夜的研究之后，他完成了一项非常适时的发明：‘帝国摄政政府的护

照’。这些护照并不复杂，是石印的，但很漂亮，而且可以免费领取，份数随

便。这些护照只有一个小缺点：它们只在福格特的办公室里才有效。也许，其

一份护照以后会在某一位英国人搜集的古董堆里找到一席之地”。

沃尔弗没有学格莱纳的样。他并没有在“评论”“出版之后”

“马上就动身到美国去”，而是又在瑞士呆了一年之久，等待州官

的报复。

００５ 卡 · 马 克 思

① 福格特后来为他的纽伦堡的功绩辩解说，因为“他本人的安全得不到保障”。



七

奥 格 斯 堡 战 役

  在土尔高州公民４３６结束他的意大利战争之后不久，伯尔尼州

公民就开始了他的奥格斯堡战役。

“那里〈在伦敦〉很早以前就有一个马克思集团，〈“总汇报”的〉绝大部分

通讯是他们供给的，而且从１８４９年起经常同‘总汇报 保持联系。”（“主要著

作”第１９４页）

尽管马克思本人从１８４９年底，即从他第二次被逐出法国后才

居住在伦敦，但“马克思集团”却好像很早以前在伦敦就有了。尽管

马克思集团“很早以前就供给‘总汇报
·
绝
·
大
·
部
·
分
·
通
·
讯”，可是“从

１８４９年起”才同它“经常保持联系”。总之，福格特的年表分为两大

时期，即“很早以前”到１８４９年为一时期，从１８４９年到“这一”年为

另一时期，这也是不足为奇的，因为这位男子汉在１８４８年以前“还

没有想到政治活动”。（同上，第２２５页）

我在１８４２—１８４３年编辑过旧“莱茵报”４３７，这家报纸同“总汇

报”进行了殊死的斗争。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新莱茵报”重新展开了这

一论战。由此可见，除了马克思“很早以前”就同“总汇报”作斗争，

而福格特从１８４４—１８４７年是该报的“经常撰稿人”这一事实以外，

在“很早以前到１８４９年”这一时期中还能有什么呢？（见“主要著

作”第２２５页）

１０５福格特先生——七、奥格斯堡战役



现在我们来谈谈福格特的世界史的第二时期。

我在伦敦的时候，“经常同‘总汇报”保持“联系”，即“从１８４９

年起经常”同“总汇报”保持联系，因为“从１８５２年起”有一位奥利

是“总汇报”驻伦敦的主要通讯员。实际上，无论在１８５２年以前还

是以后，奥利同我都没有任何联系。我一生从未见过这个人。他既

然老是同伦敦流亡者交往，准就是金克尔流亡者协会的会员。但

是，这丝毫也改变不了事情本身，因为：

  “我的〈福格特的〉小同乡，淡黄头发的奥利曾是学会英文的老巴伐利亚

人阿尔坦赫弗尔过去的先知，他企图从共产主义的基础出发在政治和文学方

面获得更高的诗的观点。最初他是‘总汇报 驻苏黎世的主要通讯员，从１８５２

年起到他最后完结于疯人病院为止，一直是该报驻伦敦的主要通讯员”（“主

要著作”第１９５页）。

  Ｍｏｕｃｈａｒｄ〔密探〕爱德华·西蒙把这首福格特之歌变成了如

下的法语：

  《Ｅｎｖｏｉｃｉｄａｂｏｒｄｕｎｑｕｉｄｅｓｏｎｐｏｉｎｔｄéｐａｒｔ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ｔｅ，ａｖａｉｔｃｈｅｒｃｈé à

ｓéｌｅｖｅｒａｕｘｐｌｕｓｈａｕｔｅｓｃｏｎｃｅｐｔｉｏｎｓｄｅｌａｐｏｌｉｔｉｑｕｅ》〔“这里首先就有一个

人，他从他的共产主义观点出发，企图把自己提高到更高的政治观点。”〕（“政

治方面更高的诗的观点”甚至是爱德华·西蒙也无能为力的。）《Ａｅｎｃｒｏｉｒｅ

Ｍ Ｖｏｇｔ，ｃｅｔａｄｅｐｔｅｆｕｔｌｏｒａｃｌｅｄｅｌａＧａｚｅｔｔｅｄＡｕｇｓｂｏｕｒｇｊｕｓｑｕｅｎ１８５２，

ééｐｏｑｕｅｏùｉｌｍｏｕｒｕｔｄａｎｓｕｎｅｍａｌｓｏｎｄｅｆｏｕｓ》〔“如果相信福格特先生说

的，那末这个魔术师直到１８５２年死于疯人病院为止，一直是‘总汇报 的先

知。”〕（“现代评论”１８６０年巴黎版第１３卷第５２９页）

  关于自己的“主要著作”和自己的奥利，福格特可以说，《Ｏｐｅ

ｒａｍｅｔｏｌｅｕｍｐｅｒｄｉｄｉ》〔“枉费了油和功夫”〕①。他本人说他的“小同

２０５ 卡·马 克 思

① 普劳图斯“迦太基人”第一幕第二场；这是一个女侍说的一句话，她抱怨她枉然

给自己抹了芬芳的油。这里是文字游戏：Ｏｈｌｙ（奥利）这个名字和拉丁字ｏｌｅｕｍ

（油）的发音相似。——编者注



乡”从１８５２年起一直到“最后完结于疯人病院”，都从伦敦为“总汇

报”写通讯，而爱德华·西蒙却说，“如果相信福格特说的，那末奥

利直到１８５２年死于疯人病院为止〈附带说一句：他现在也还健

在〉，一直是‘总汇报 的先知”。

但是，爱德华·西蒙了解他的卡尔·福格特。爱德华知道，既

然决定“相信”他的卡尔，那末，相信他什么，是相信他所说的，还是

相信他所说的反面，都完全是一样的。

  卡尔·福格特说，“李卜克内西先生代替他〈即奥利〉去做‘总汇报 的通

讯员”。“直到李卜克内西被公开宣布为马克思派以后，他才被‘总汇报 接受

为通讯员。”（同上，第１６９页）

  这次宣布是在科伦共产党人案件进行期间，即１８５２年底发生

的。

事实上，李卜克内西在１８５１年春是“晨报”４３８的撰稿人，他给

该报写了伦敦工业博览会的情况。通过“晨报”的关系，他于１８５５

年９月成为“总汇报”的通讯员。

  “他的〈马克思的〉同志们所写的东西，没有一行不是事先告诉了他的。”

（同上，第１９４页）

  证据很简单：“他〈马克思〉无条件地控制着自己的人”（第１９５

页），而福格特却是无条件地服从于自己的法济那一帮人。我们在

这里碰上了福格特的神话创作的特点：处处流露出吉森或日内瓦

的偏狭、小市镇眼光和瑞士的酒馆气味。他把土里土气的习俗，天

真地从日内瓦搬到了世界名城伦敦，他让李卜克内西在西头所写

的东西，“没有一行不是事先告诉了”住在四英里外的汉普斯泰特

的我。而且我每天为散居在全伦敦的、同世界各地通讯的其他许多

３０５福格特先生——七、奥格斯堡战役



“同志”作拉·格隆尼埃尔式的效劳。这是多么令人鼓舞的终身使

命，而又多么有利可图啊！

福格特的师傅爱德华·西蒙，即使不熟悉伦敦的情况，但至少

对巴黎的情况是熟悉的，因此，他以无可争辩的艺术家的敏感，在

他那笨拙的“乡下朋友”的图画上，涂抹了大城市的色彩：

  《Ｍａｒｘ，ｃｏｍｍｅｃｈｅｆｄｅｌａｓｏｃéｔé，ｎｅｔｉｅｎｔｐａｓｌｕｉｍｅｍｅｌａ

ｐｌｕｍｅ，ｍａｉｓｓｅｓｆｉｄèｌｅｓ，ｎéｃｒｉｖｅｎｔｐａｓｕｎｅｌｉｇｎｅｓａｎｓｌａｖｏｉｒ

ｃｏｎｓｕｌｔé：ＬａＧａｚｅｔｔｅｄＡｕｇｓｂｏｕｒｇｓｅｒａｄａｕｔａｎｔｍｉｅｕｘｓｅｒｖｉｅ》（同

上，第５２９页）。即：“马克思作为集团的首领，自己是不执笔的，而他的信徒所

写的，没有一行不是事先同他商量过的。‘奥格斯堡报 被操纵得更不用说

了。”

  福格特感觉到这种修改的全部妙处了吗？

我同李卜克内西从伦敦写给“总汇报”的通讯没有任何关系，

就像我同福格特从巴黎写给“总汇报”的通讯没有任何关系一样。

一般说来，李卜克内西的通讯是完全值得称赞的，他在“总汇报”上

对英国政治所作的批判性论述，同他在同一时期为激进的美国的

德文报刊所写的通讯的精神是一致的。虽然福格特本人小心翼翼

地翻阅了“总汇报”的许多全年合订本，寻找李卜克内西通讯中的

弱点，但他对这些通讯的内容的批评，却仍然不得不限于指出李卜

克内西的通讯标志是“两条细的斜杠”（“主要著作”第１９６页）。

杠划得斜自然证明通讯也写得坏①，何况还是“细”的！李卜克

内西如果不用两条“细杠”而是划上两个肥油油的圆点作他的通讯

标志就好了！既然通讯中除了“两条细的斜杠”外没有任何其他缺

４０５ 卡·马 克 思

① 文字游戏：《ｓｃｈｉｅｆ》是“叙”的意思，但同某些动词连用也有“坏”的意思。——

编者注



点，那就值得想一想，这些通讯为什么都登在“总汇报”上。但是，为

什么又不能登在“总汇报”上？大家知道，“总汇报”刊登各种不同观

点的文章，至少在英国政治这类中立性的问题上是这样，此外，这

是唯一超出地方意义的为国外所知的德国报纸。在海涅发表过“巴

黎来信”，法耳梅赖耶尔发表过“远东来信”４３９的同一家报纸上，李

卜克内西可以安然地发表他的伦敦来信。福格特宣称，在“总汇

报”撰稿人当中也有卑劣的人。大家知道，他本人从１８４４年到

１８４７年就是该报的撰稿人。

至于我本人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我提到恩格斯是因为我

们两人根据共同计划和事先取得的一致意见进行工作），那末，在

１８５９年我们的确同“总汇报”有某些“关系”。即我于１８５９年１、

２、３月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发表了好些社论，其中有的文章

详细地批评了“总汇报”所宣扬的“中欧大国论”及其认为奥地

利继续统治意大利是对德国有利的那种论点４４０。在战争爆发前不

久，经我的同意，恩格斯发表了“波河与莱茵河”（１８５９年柏林

版），这本抨击性的小册子是专门对“总汇报”而写的，用恩格斯

的话来说（他的小册子“萨瓦、尼斯与莱茵”１８６０年柏林版第４

页），是从军事理论的观点来证明：“德国为了自己的防御不需要

意大利的任何一块领土；如果仅仅从军事观点出发，那末法国要

求占有莱茵河的理由无论如何要比德国要求占有明乔河的理由充

分得多”。４４１但是，我们在反对“总汇报”及其关于奥地利有必要用

暴力统治意大利的理论的同时，我们也反对波拿巴主义的宣传。例

如，我在“论坛报”上（参看１８５９年２月）详细地证明了，《Ｂａｓ

Ｅｍｐｉｒｅ》〔“衰落时期的帝国”〕的财政状况和国内政治状况已经

达到了危急点，只有对外战争才能延长法国政变制度的统治以及

５０５福格特先生——七、奥格斯堡战役



欧洲反革命的统治
４４２
。我指出，波拿巴式地解放意大利只是一种借

口，目的是要奴役法国，使意大利屈服于政变制度，把法国的

“自然疆界”向德国方面扩张，把奥地利变成俄国的工具以及把各

国人民卷进正统反革命同非正统反革命的战争中去。这一切早在

前帝国的福格特在日内瓦大发议论以前就发生了。

在“新莱茵报评论”（１８５０年）发表了沃尔弗的文章以后，我已

经把“圆满的人物”完全忘掉了。１８５９年春天，一个四月的夜晚，当

弗莱里格拉特把福格特的一封信以及随信附来的政治“纲领”４４３拿

来给我看的时候，我又想起了这个有趣的小伙子。这并不是泄露机

密，因为福格特的信本来是“为了通知”朋友们而写的，但不是福格

特的朋友，而是受信人的朋友。

如果问我在这个“纲领”中发现了什么，那我就这样回答：“政

客的空谈”。他要求弗莱里格拉特吸收布赫尔先生为计划在日内瓦

出版的宣传性报纸的政治通讯员，从这件事情上，我立刻又认出了

这个老诙谐家。福格特写信的日期是１８５９年４月１日。大家知道，

从１８５９年１月起布赫尔在他为柏林“国民报”写的伦敦通讯中，表

示了同福格特“纲领”绝对矛盾的观点；但是，这位讲求“批评的率

直”的人物是青红皂白一概不分的。

在这一件我认为非常不值得向人道及的事情发生以后，我接

到了福格特的“欧洲现状研究”这本可怜的著作，这本著作使我确

信，他同波拿巴主义的宣传有联系。

１８５９年５月９日晚，戴维·乌尔卡尔特就意大利战争问题召

开了一个公开的群众大会，当时我在主席台上。大会开始以前，有

一位面色阴郁的人物傲慢地走到我跟前。从他脸上的那种哈姆雷

特式的表情，我立刻就明白了，“丹麦国里恐怕有些不可告人的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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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①。这就是ｈｏｍｍｅｄéｔａｔ〔政治活动家〕卡尔·布林德。在几句

开场白以后，他就说到福格特的“阴谋”，而且富于表情地摇晃着脑

袋，向我保证说：福格特从波拿巴政府领取进行宣传工作的费用；

福格特想用３００００盾来收买一个南德作家，这个人的名字“可惜”

他不能告诉我（很难想像，哪一位南德作家能值３００００盾）；而且在

伦敦已经有过收买的企图；早在１８５８年当普隆 普隆、法济之流在

日内瓦会晤的时候，就讨论了意大利战争的问题，他们并指定俄国

康斯坦丁大公为匈牙利未来的国王；福格特也曾建议他（布林德）

参加自己的宣传工作；他手头有福格特叛国活动的证据。后来，布

林德回到主席台另一端他自己的位子上，靠近他的朋友尤·弗品

贝尔；大会开始了，戴·乌尔卡尔特力图详细说明，意大利战争是

俄法阴谋的产物②。

７０５福格特先生——七、奥格斯堡战役

①

② 福格特当然要把“马克思集团”对帕麦斯顿勋爵的攻击归之为我仇视他这位自

命不凡的人物和他的“朋友”（“主要著作”第２１２页）。因此，应当简略地谈一下

我同戴·乌尔卡尔特及其政党的关系。乌尔卡尔特关于俄国的和反对帕麦斯

顿的著作使我感到兴趣，但没有使我信服。为了取得对这个问题的确定看法，

我仔细地分析了“汉萨德的议会辩论”和１８０７—１８５０年的外交蓝皮书４４４。这

一研究的最初成果就是在“纽约论坛报”上发表的一系列社论（１８５３年底）。

在这些文章中我根据帕麦斯顿同波兰、土耳其、切尔克西亚等等的会谈，证

明他同彼得堡内阁有联系。此后不久，我把这些文章转载于由厄内斯特·琼

斯编辑的宪章派机关报“人民报”上，并且又增加了关于帕麦斯顿活动的几

段４４５。同时，“格拉斯哥哨兵”也转载了这些文章中的一篇（“帕麦斯顿与波

兰”４４６），这篇文章引起了戴·乌尔卡尔特先生的注意。在我同他的一次会面

之后，他说服了塔克尔先生在伦敦以小册子的形式出版这些文章的一部分。

这些反对帕麦斯顿的小册子，后来以不同的版本共出了１５０００—２００００册。鉴

于我对论述卡尔斯的陷落的蓝皮书进行了分析（载于１８５６年４月伦敦的宪章

派报纸），设菲尔德的外交事务委员会曾来信对我表示感谢（见附录７）４４７。在

翻阅英国博物馆保藏的外交手稿时，我发现了一些从彼得大帝时代到十八世

莎士比亚“哈姆雷特”第一幕第四场。——编者注



当大会快要结束的时候，“晨星报”（曼彻斯特学派的机关

报）４４９国际栏的编辑孚赫博士走到我面前对我说，一家新的伦敦德

文周刊“人民报”刚刚发行；由安·谢尔策尔先生出版、埃德加尔·

鲍威尔编辑的工人报纸“新时代”，由于“海尔曼”周报４５０的出版者

金克尔的阴谋而关闭了；迄今为止一直是“新时代”通讯员的比斯

康普知道了这件事以后，放弃了他在英国南部的教员职位，以便在

伦敦出版“人民报”来同“海尔曼”周报相对抗。德意志工人教育协

会和伦敦的其他一些团体都支持“人民报”，这家报纸当然也像所

有这一类的工人报纸一样，编辑和写稿都是没有报酬的。虽然孚赫

本人是自由贸易派，跟“人民报”有不同的意见，但他不愿意有人垄

断伦敦的德文报刊，于是就跟伦敦的一些熟人共同建立了一个支

援该报的财政委员会。比斯康普已经写信给至今他还不认识的李

卜克内西，要求他参加编撰工作等等。最后是孚赫要求我参加“人

民报”的工作。

虽然比斯康普从１８５２年起就住在英国，但我们那时还不认

识。在乌尔卡尔特召开群众大会的次日，李卜克内西把他带到我家

里来。由于缺少时间，最初我没有满足为“人民报”撰稿的要求，但

答应请求我在英国的德国朋友帮助报纸征求订户，给以资助并参

加编撰工作。谈话中我们说到乌尔卡尔特召开的群众大会，接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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⒇ 纪末这一时期的英国文件，这些文件揭露了伦敦内阁和彼得堡内阁不断进行

秘密合作的事实，而彼得大帝时代是这种关系的起点。到目前为止，我只发表

过详细论述这一题目的著作中的一篇导言，标题是“十八世纪外交史内幕”。

这篇导言曾先后在“设菲尔德自由新闻报”以及伦敦的“自由新闻”这两种乌尔

卡尔特创办的刊物上发表４４８。自伦敦“自由新闻”创办时起，我就偶尔为它写

点稿子。由此可见，我是一般地研究了帕麦斯顿和英俄外交活动，丝毫也没有

想到，帕麦斯顿勋爵的背后还有卡尔·福格特先生。



着又说到福格特。比斯康普已经读过福格特的“研究”，并且给了正

确的评价。我向他和李卜克内西介绍了福格特的“纲领”和布林德

所揭露的内容，但是我就后者指出说，南德意志人总是喜欢把事情

加以渲染。使我惊异的是，我发现“人民报”第２号（５月１４日）上

刊登了一篇题为“作为帝国叛徒的帝国摄政”的文章（见“主要著

作”，文件，第１７、１８页），比斯康普在该文内提到了布林德说过的

两件事实，即３００００盾（但他说成是４０００盾）和福格特的活动资金

来自波拿巴的事。此外，文章充满了俏皮话，风格同他于１８４８—

１８４９年同海泽一起在加塞尔出版的“大胡蜂”报４５１一样。同时，伦

敦工人教育协会委托它的领导人之一谢尔策尔先生号召在瑞士、

比利时和美国的工人教育协会支持“人民报”，同波拿巴主义的宣

传作斗争，这件事我是在“主要著作”出版很久以后才知道的（见附

录８）。比斯康普本人把上面提到的１８５９年５月１４日刊登在“人

民报”上的文章寄给福格特，福格特同时也经自己的信徒拉尼克尔

之手接到了安·谢尔策尔先生的通告。

福格特立刻以他著名的“批评的率直”凭空捏造，把我说成是

反对他的阴谋的策划者。因此，他直截了当地把后来发挥成他的

“历史故事”的一篇纲要发表在前面好几次引证过的“瑞士商业信

使报”１５０号特别附刊上。这篇原始福音书第一次揭露硫磺帮、制

刷匠帮和舍尔瓦尔等人的秘密，上面注明１８５９年５月２３日于伯

尔尼（所以比摩门教４５２福音书所注的日期更晚），标题是“警告”，就

其内容来说，很像译自臭名远扬的艾·阿布小册子中的一段文

字①。

９０５福格特先生——七、奥格斯堡战役

① 这里稍微谈谈俾尔“推销员”，即“流亡的帝国摄政”的地方小报“通报”。俾尔

“商业信使报”的出版者和编辑是一个叫恩斯特·许列尔的，他从１８３８年起



我已经提到过，“人民报”根据我的要求转载了福格特的匿名

的原始福音书“警告”。

６月初我离开伦敦到曼彻斯特拜访恩格斯，在那里为“人民

报”收集了２５英镑左右的预订费。这笔钱是由弗·恩格斯、威·沃

尔弗、我以及在我寄到柏林去的一个司法文件中提到过的三位住

在曼彻斯特的德国医生提供的，但“好奇的”福格特却把“视线越过

拉芒什海峡”投射到奥格斯堡和维也纳去找它的“来源”（“主要著

作”第２１２页）。关于原财政委员会在伦敦募集的捐款，福格特可以

向孚赫博士去打听。

福格特在“主要著作”第２２５页上教导我们说：

“但是，要求民主派无代价地做一切事情，一向就是反动派的诡计，而他

们自己〈不是指民主派，是指反动派〉却企图得到索取工资和报酬的特权。”

“人民报”不但让人无代价地编辑和撰稿，而且还要编辑和撰

稿人向它付酬，它的诡计是多么反动啊！如果这不足以证明“人民

报”与反动派有关，那末卡尔·福格特就惶惑莫解了。

当我在曼彻斯特逗留的时候，伦敦发生了一件极其重要的事。

即李卜克内西在霍林格尔（“人民报”的承印人）印刷所里发现了反

对福格特的匿名传单“警告”的校样，他匆匆地看了一遍，立刻认出

是布林德所作的揭露，此外，还听排字工人奥·费格勒说，布林德

曾把他亲笔写的手稿交给霍林格尔印刷。校样上的修改也是布林

德的手笔。两天后李卜克内西收到霍林格尔寄来的校样，他把这份

校样转寄给了“总汇报”。传单的活字版保留了下来，后来当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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⒇ 是政治流亡者，曾作过驿站长、酒商，破过产，但现在又发了财，因为他的在克

里木战争期间领取不列颠—法国—瑞士新兵招募处津贴的报纸，现在拥有

１２００订户。



民报”第７号（１８５９年６月１８日）转载这份传单时又利用了这个

活字版。

“总汇报”发表了“警告”之后，前帝国的福格特的奥格斯堡战

役就开始了。他控诉“总汇报”转载了传单。

在“主要著作”（第２２７—２２８页）中福格特模仿了缪尔纳：“我

是，我是，我是强盗雅罗米尔”［《ｂｉｎｓ，ｂｉｎｓ，ｂｉｎｄｅｒＲａｕｂｅｒ

Ｊａｒｏｍｉｒ》］
４５３
。只是他把动词ｓｅｉｎ〔是〕改成了ｈａｂｅｎ〔有〕。

  “我提出控诉［ｉｃｈｈａｂｅｇｅｋｌａｇｔ］，因为我事先就知道，自命为‘南德文化

代表 的那个编辑部的空虚、渺小和卑鄙必然会全部被揭露出来，我提出控

诉，因为我事先就知道，这个可敬的编辑部和被它捧上天去的奥地利政策同

硫磺帮和革命的残渣之间的联系必热会大白于天下。”

  接着还有四个“我提出控诉”。

提出控诉的福格特充满了伟大①，朗金说得真好，再没有比水

肿病人更干瘪的了。

  这位“圆满的人物”喊道：“我控诉的动机极少含有个人考虑。”

但是，事实并非如此。牛犊在屠宰台上也不会像卡尔·福格特

在被告席上这样觳觫挣扎。当他的“密”友拉尼克尔、莱纳赫（曾写

过非常流行的关于福格特的ｃｈｒｏｎｉｑｕｅｓｃａｎｄａｌｅｕｓｅ〔丑闻录〕和埃

斯林根的饶舌的“残阙”议会议员迈尔在助长他对法庭的恐惧心理

的时候，而苏黎世那边却固执地要他赶快“控诉”。在洛桑工人节

上，皮毛商罗斯当众向他宣称，如果他不进行诉讼，就不再尊敬他

了。但是，福格特坚持自己的意见：他根本不想理会奥格斯堡和伦

敦的硫磺帮，因此他将保持缄默。不过，他还是突然说话了。各报

１１５福格特先生——七、奥格斯堡战役

① 原文这里是无法翻译的文字游戏：《ｇｅｋｌａｇｔｈａｂｅｎｄｅ》（提出控诉的）和《ｗｉｒｄ

ｅｒｈａｂｅｎ》（充满了伟大）的尾音相似。——编者注



刊登了关于他的诉讼消息，而拉尼克尔声明说：

  “斯图加特人不让他〈福格特〉得到安宁。但是他〈拉尼克尔〉不同意这一

点。”

  其实是，由于这位“圆满的人”受到两面夹击，所以，最合适的

办法无疑是控告“总汇报”。福格特就雅·费奈迭的攻击（说福格特

从事波拿巴主义的阴谋活动４５４）发表的自我辩护书刊登在１８５９年

６月１６日的俾尔“商业信使报”上，因而在伦敦是在匿名传单出现

以后看到的。传单在结尾时威胁说：

  “但是，如果福格特想否认这一点——他未必敢于这样做——，将有揭露

之二接踵而至。”

  福格特出来否认了，而揭露之二却没有接踵而至。这样一来，

他在这方面就安全了，只有亲密的熟人那方面还可能找他麻烦，但

他对这些人了解得很清楚，知道他们都很怯懦。他可以估计到，他

的控诉使得问题愈明朗化，他们就会愈加谨慎，因为揭露“流亡的

帝国摄政”的丑行，在一定程度上就等于揭露整个“残阙”议会。

议员雅科布·费奈迭在他的小册子“保卫自己和祖国反对卡

尔·福格特”（１８６０年汉诺威版）４５５第２７—２８页上失口说：

  “除了福格特用来叙述他的案件的那些信件以外，我还读了福格特写的

另一封信，这封信比他给勒宁博士的信把福格特的立场揭露得更为清楚，说

明他是那些不惜一切代价想使战争局限于意大利的人的帮凶。为了个人的需

要，我摘录了这封信的一些地方，只是可惜我不能在这里发表，因为收信人在

我保证不拿去发表的条件下才把这封信给我看的。出自个人的和对党的考

虑，人们力图用某些方法来掩盖福格特在这件事情上的行为，这些方法无论

从党的角度还是从公民对祖国的义务的角度来看，我都认为是不正确的。许

多人所采取的谨慎态度使福格特现在还可以像过去那样厚颜无耻地以德国

党的领袖的资格出现。但是，我认为，正因为如此，福格特所属的党应当替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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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行为负一定的责任。”①

  所以，一方面，控告“总汇报”并不冒太大的风险，另一方面，在

这个方向转入进攻还会为福格特将军提供最有利的作战基地。这

是奥地利通过“总汇报”来诬蔑帝国的福格特，是奥地利同共产党

人结成联盟！这样，帝国的福格特就成了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敌人

之间的巨大而奇怪的联盟的有趣的受害者。小德意志派报刊本来

就因为福格特是帝国缩小者［ＭｉｎｄｒｅｒｄｅｓＲｅｉｃｈｓ］
４５６
而对他特别

赏识的，这一来就更应当为他欢呼并把他大大夸奖一番了！

１８５９年７月初，我刚从曼彻斯特回来，布林德因为一件与这

无关的事情来找我。同他一起来的还有菲德利奥·霍林格尔和李

卜克内西。在这次会面的时候我对他说，我认为他是传单“警告”的

作者。他坚决否认了这一点。我逐点复述了他在５月９日对我说

的话，事实上那就是传单的全部内容。这种说法他完全同意，但是，

尽管如此，他仍然否认他是传单的作者。

大约一个月以后，即１８５９年８月，李卜克内西给我看了“总汇

报”编辑部给他的一封信，信中坚决要求他对传单“警告”中列举的

罪状提出证据。根据他的请求，我决定同他一起去圣约翰伍德的布

林德家，因为布林德即使不是传单的作者，他总是在５月初就已经

知道了６月初的传单的内容，此外，他还可以“证明”他所知道的东

西。布林德没有在家，他到某个海滨浴场去了。李卜克内西写信告

３１５福格特先生——七、奥格斯堡战役

① 并见上面引证过的小册子的第４页，那里写道：“出自对党的考虑而对福格特

加以‘宽容 ；由于道德上的不坚定，福格特的密友们明知福格特对祖国干了可

耻的勾当，却容许这个福格特公开指控一些人为诬蔑，这些人仅仅说了他们大

家都知道、都想过、并且握有证据的话；这一切都引起我的厌恶”等等。



诉他我们拜访的目的。布林德未作答复。李卜克内西又写了一封

信。最后收到了下面这样一份俨然是一位政治家写的文件：

  “亲爱的李卜克内西先生：

我几乎同时接到您的两封来信（都写错了地址）。您知道，我决不想干预

对我完全陌生的报纸的事务。这次尤其如此，因为正如我以前已经说过的，我

与这事
·
毫
·
无
·
关
·
系。至于您提到的那些私下的谈话，显然完全是出于误解；这里

发生了某种误会，有机会时我将对此作口头说明。使您同马克思徒劳往返，对

此我表示遗憾。

充分尊敬您的 卡·布林德

９月８日于圣莱昂纳兹”

  说布林德与指责福格特“
·
毫
·
无
·
关
·
系”的这份冷淡的外交照会，使

我想起了１８５９年５月２７日伦敦“自由新闻”上的一篇匿名文章，

翻译如下：

  “康斯坦丁大公——匈牙利未来的国王。”

一个在信中附有名片的通讯员向我们写道：

“阁下！我出席了最近在音乐厅举行的群众大会①，听到了关于康斯坦丁

大公的演说。我可以向您提供另外一件事实。去年夏天，日罗姆·拿破仑亲王

在日内瓦向他的几个亲信陈述了进攻奥地利和即将重新绘制欧洲地图的计

划。这位亲王曾经同一位瑞士议员详细谈过这个题目，我知道这位议员的名

字。日罗姆亲王当时宣称，根据拟定的计划，康斯坦丁大公应当成为匈牙利国

王。

我还知道，今年年初曾有人企图为俄国—拿破仑计划争取一些被驱逐出

境的德国民主主义者以及在德国国内的有威望的自由主义者。大量金钱用来

收买他们（ｌａｒｇｅｐｅｃｕｎｉａｒｙ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ｓｗｅｒｅｈｅｌｄｏｕｔｔｏｔｈｅｍａｓａ

ｂｒｉｂｅ）。我很高兴地告诉你们，这种提议遭到了愤怒的拒绝。”（见

附录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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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指上面提到过的５月９日由戴·乌尔卡尔特召开的群众大会。



  这篇文章虽然没有指出福格特的名字，但对伦敦德国流亡者

来说已经够清楚了，它实际上表达了后来发表的传单“警告”的主

要内容。“匈牙利未来的国王”一文的作者，由于爱国心切而匿名指

责福格特，自然应当迫不及待地抓住奥格斯堡案件提供的大好时

机，在法庭上向整个欧洲揭露这种背叛行为。但是，谁又是“匈牙利

未来的国王”一文的作者呢？是卡尔·布林德公民。早在５月间，

我从文章的形式和内容就已经看出了这一点，现在，当我向“自由

新闻”的编辑科勒特先生说明争论的问题的意义并把布林德的外

交照会的内容告诉他时，他又正式加以证实。

１８５９年９月１７日，排字工人奥·费格勒先生给我一个书面

声明（刊登在“主要著作”中，文件，第３０—３１页），其中他决未断定

布林德是传单“警告”的作者，但是，他证明是他本人（奥·费格勒）

和他的老板菲德利奥·霍林格尔在霍林格尔印刷所为传单排版

的，原稿是布林德的手笔，并且霍林格尔有一次提到布林德是传单

的作者。

根据费格勒的声明和“匈牙利未来的国王”这篇文章，李卜克

内西又给布林德写了一封信，要这位政治家为他在“自由新闻”上

所宣扬的事实提出“证据”；同时向他说明，现在已经掌握了他参加

传单“警告”出版工作的物证。布林德没有答复李卜克内西，却派科

勒特先生来找我。科勒特先生来的目的，是代表布林德求我不要公

开他是“自由新闻”登载的上述文章的作者。我回答说，我不能承担

任何义务：我的谦恭要同布林德的勇气协调一致。

这时奥格斯堡案件开庭的日子临近了。布林德保持缄默。福

格特在他的各种公开声明中，企图要我负传单的责任并要我证明

传单中所举的事实，把我当做是传单的秘密作者。为了对此进行反

５１５福格特先生——七、奥格斯堡战役



击，为了替李卜克内西辩白，为了帮助我认为由于揭露福格特而做

了一件好事的“总汇报”，我经李卜克内西告诉“总汇报”编辑部，只

要编辑部向我提出书面要求，我准备向它提供有关传单“警告”的

来源的材料。这样就开始了如福格特在“主要著作”第１９４页上所

说的：“目前正在进行的马克思同科尔布先生的频繁的通信”①。所

谓我“同科尔布先生的频繁的通信”就是奥尔格斯先生同一天给我

的两封信，要我把许给的材料寄给他，后来寄这份材料时我附了简

短的几句话②。

奥尔格斯的两封信，更正确些说是同一封信的两种版本，于

１８５９年１０月１８日到达伦敦，而奥格斯堡案件将在１０月２４日开

庭审理。因此，我立刻写信给费格勒先生，约他于次日在马尔波罗

街治安法庭内ｒｅｎｄｅｚｖｏｕｓ〔会晤〕，要他对传单“警告”的声明提出

合乎法律形式的ａｆｆｉｄａｖｉｔ③。我的信他没有及时接到。因此，在１０

月１９日④ 我不得不违反原来的意图，给“总汇报”寄去了前面提到

６１５ 卡·马 克 思

①

②

③

④ 由于我字迹潦草，奥格斯堡法庭把信上日期１０月１９日看成１０月２９日。福格

特的律师海尔曼博士、福格特本人、值得尊敬的柏林“国民报”以及ｅｔｈｏｃ

ｇｅｎｕｓｏｍｎｅ［整个这一伙］讲求“批评的率直”的人毫不怀疑，１０月２９日在伦

敦写的信竟能在１０月２４日就寄到奥格斯堡。

Ａｆｆｉｄａｖｉｔ是向法庭作的声明，是代替宣过誓的证词用的，如有虚假，一切法律

后果均由证人负责。

我的附函［见本卷第７５５页。——编者注］和费格勒的声明均包括在“主要著

作”中，文件，第３０、３１页，奥尔格斯先生给我的信则见附录１０。

科尔布先生的确在“总汇报”第３１９号上提到关于“他没有刊登的马克思先生

的一封非常详细的信”。但是，这封详细的信刊登在１８５９年１１月１９日的汉堡

“改革报”第１３９号附刊上。这封“详细的信”是我为了公开发表而写的一个声

明，我把这个声明也寄给了柏林的“人民报”。［见本卷第７５６—７５９页。——编

者注］



的９月１７日的书面声明以代替ａｆｆｉｄａｖｉｔ①。

大家知道，奥格斯堡的诉讼案变成了一出真正的错中错喜剧。

当做Ｃｏｒｐｕｓｄｅｌｉｃｔｉ〔犯罪构成〕的，是威·李卜克内西寄给“总汇

报”并由该报转载的传单“警告”。但是，传单的出版者和作者在玩

捉迷藏的游戏；李卜克内西无法把他在伦敦的证人派往奥格斯堡

的法庭，“总汇报”的编辑们在法律上陷入困境之后，发挥了一通乏

味的政治妙论，海尔曼博士让法庭饱享了一顿“圆满的人物”关于

硫磺帮、洛桑节等等的奇谈，最后是法庭不受理福格特的诉讼，因

为原告找错了法院。当奥格斯堡案件结束，关于这件事的报道随

“总汇报”到达伦敦的时候，混乱达到了顶点。在这以前，布林德一

直像一位英明的政治家那样保持缄默，这时却被我从排字工人费

格勒那里得来的证据吓坏了，实然出现在公开的活动场所。费格勒

没有说布林德是传单的作者，而只说过：菲德利奥·霍林格尔曾对

他说布林德是作者。然而费格勒坚决声明，传单的原稿是他所熟悉

的布林德的笔迹并且是在霍林格尔印刷所排印的。即使传单不是

布林德的笔迹，也不是在霍林格尔印刷所排版的，布林德仍可能是

传单的作者。反之，即使布林德不是传单的作者，传单也可能是布

林德的笔迹，并由霍林格尔承印。

“总汇报”第３１３号载有１１月３日于伦敦的一项声明（见“主

要著作”，文件，第３７、３８页），公民兼政治家的布林德在该声明中

宣称，他不是传单的作者，并且“公布”“下面的文件”以作证明：

  （ａ）“排字工人费格勒在‘总汇报 第３００号上断言传单‘警告 系在我的

印刷所印刷，并认为卡尔·布林德先生是传单的作者，纯系恶意捏造，特此声

７１５福格特先生——七、奥格斯堡战役

① 从费格勒后来于１８６０年２月１１日提出的ａｆｆｉｄａｖｉｔ可以看出，这个ｑｕｉｄｐｒｏ

ｑｕｏ［代替品］的产生纯粹是偶然的，是由于他接到我的信太晚了。



明。

菲德利奥·霍林格尔

１８５９年１１月２日于伦敦索荷区利奇菲耳德街３号”

  （ｂ）“本人十一个月以来一直在利奇菲耳德街３号居住和工作，可以证明

霍林格尔先生所说确系实情。

排字工人 约·弗·维耶

１８５９年１１月２日于伦敦”

  费格勒在任何地方也没有断言布林德是传单的作者。所以，菲

德利奥·霍林格尔是先臆造出费格勒的断言，然后再说它是“恶意

捏造”。另一方面，既然传单不是在霍林格尔印刷所印刷的，这位菲

德利奥·霍林格尔又从哪里知道卡尔·布林德不是传单的作者

呢？

排字工人维耶为什么根据“十一个月以来”（从１８５９年１１月

２日追溯）一直在霍林格尔那里“居住和工作”，就能证明“菲德利

奥·霍林格尔所说确系实情”呢？

我用下面的话结束了我对布林德这个声明（“总汇报”第３２５

号，并见“主要著作”，文件，第３９、４０页）的回答：“把案件从奥格斯

堡移到伦敦，布林德—福格特的全部ｍｙｓｔèｒｅ〔秘密〕就都揭穿

了。”

布林德怀着被侮辱的好心人的义愤，又转而攻击“１８５９年１２

月１１日的‘总汇报 附刊”：

  “我
·
再
·
一
·
次〈我们会记住的〉

·
引
·
用由印刷所老板霍林格尔先生和排字工人

维耶
·
签
·
名
·
的
·
文
·
件，并最后一次声明，认为我是经常提到的传单的作者这样一

种已经属于诽谤性的武断，是明显的谎言。对我的别的武断则是最粗暴的歪

曲。”

  “总汇报”编辑部在对这一声明所加的按语中指出，“广大读者

８１５ 卡·马 克 思



对于这种争论已经不感兴趣”，因此编辑部要求“与此有关的各位

先生不再继续争论”；对于这一点，“圆满的人物”在“主要著作”的

末尾是这样评述的：

  “换句话说：‘总汇报 编辑部要求被揭露的彻头彻尾的撒谎者马克思、

比斯康普①、李卜克内西等先生不要再让自己和‘总汇报 继续丢丑。”

  奥格斯堡战役就这样暂时宣告结束。

福格特又用了他的劳斯之歌的声调，他断言，“排字工人费格

勒”向我和李卜克内西提供了“伪证”。（“主要著作”第１９５页）他说

明传单的来源时这样写道：布林德

  “可能产生过某种怀疑，并把这些想法到处乱讲。硫磺帮由此就炮制出传

单以及后来的文章，并把它们硬说成是陷入困境的布林德写的”（同上，第

２１８页）。

  帝国的福格特尽管受到邀请，仍然没有在伦敦重新开始他的

未结束的战役，这一方面是由于伦敦是“偏僻地方”（“主要著作”第

２２９页），同时也是由于有关方面“互相指责对方捏造”（同上）。

这位讲求“批评的率直”的人，只有当双方不为真理而争论的

时候，才认为法庭的干预是适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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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比斯康普于１０月２０日从伦敦寄给“总汇报”编辑部一封关于福格特事件的

信，在信的末尾他要求该报接纳他为通讯员。４５７这封信我是从“总汇报”那里

才知道的。福格特制造了一种道德论，根据这种理论，我既然支持过已经停刊

的报纸，就得为该报编辑后来的私人信件负责。那末，福格特应当为科拉切克

的“时代呼声”负更多的责任，因为他是科拉切克的“月刊”４５８的有酬的撰稿

人。比斯康普在出版“人民报”的这一期间，作了极大的牺牲。为了担任该报编

辑，他放弃了多年的职位；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无偿地进行编辑工作；最后，

他为了能按自己的信念行动，牺牲了在例如“科伦日报”这样的德国报纸上发

表通讯的机会。其他一切事情，无论过去或现在都与我无关。



我跳过三个月，从１８６０年２月初继续讲下去。那时福格特的

“主要著作”还没有到达伦敦，但柏林“国民报”的文选这里已经有

了，文选中有这样一段：

  “由于布林德在同马克思谈话中和在‘自由新闻 上的一篇文章里表示过类似的

看法，所以后来马克思派能轻而易举地把布林德说成是传单的作者；利用布

林德的这些意见和说法，就可以把传单伪造成像是他的作品一样。”

  布林德把全部外交艺术归结为沉默（就像福斯泰夫认为慎重

是勇敢的最大要素①一样），因而布林德又一声不响了。为了要他

开口讲话，我在伦敦发表了１８６０年２月４日写的一封英文通告信

（见附录１１）。

这封通告信寄给了“自由新闻”的编辑，其中写道：

“在我采取进一步措施以前，我得揭穿那些显然是同福格特暗

中勾结的家伙。因此，我公开声明，布林德、维耶、霍林格尔证明匿

名传单并非在索荷区利奇菲耳德街３号霍林格尔印刷所印刷的声

明是一种可耻的谎言”②。

我在提出证据以后，用以下的话作为结束：

“根据这一切，我再次把上面提到的卡尔·布林德称做可耻的

撒谎者（ｄｅｌｉｂｅｒａｔｅｌｉａｒ）。如果我说的有失实的地方，那很方便，他

可以向英国法院上诉来反驳我。”

１８６０年２月６日，伦敦的一家报纸（“每日电讯”４５９）以《Ｔｈ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ｉｓｔｉｃＡｕｘｉｌｉａｒｉｅｓｏｆＡｕｓｔｒｉａ》（“奥地利的报界帮凶”）为题重

刊了——回头我还要来谈这一点——“国民报”的文选。于是，我就

０２５ 卡·马 克 思

①

② 我用英文写的是：《ｄｅｌｉｂｅｒａｔｅｌｉｅ》。“科伦日报”译成“可耻的谎言”。我接受了这

种译法，虽然译成“蓄意的谎言”更切合原文些。

莎士比亚“亨利四世”前篇第五幕第四场。——编者注



控告“国民报”进行诬蔑，警告“电讯”，我将对该报进行类似的控

告，并开始收集需要的诉讼材料。

１８６０年２月１１日，排字工人费格勒向弯街治安法庭提供了

一份ａｆｆｉｄａｖｉｔ。这份文件重复了他１８５９年９月１７日的声明的主

要内容，即传单的原稿是布林德的笔迹，并且是在霍林格尔印刷所

部分由他本人（费格勒），部分由菲·霍林格尔排版的（见附录

１２）。

排字工人维耶的ａｆｆｉｄａｖｉｔ是更为重要的，布林德再一次地、而

且是信心越来越大地在“总汇报”上引证过他的证词。

因此，除了附原文（见附录１３）以外，在这里还把它逐字逐句

地翻译如下：

  “去年１１月初（具体日期我记不起来了）的一天晚上九、十点钟，菲·霍

林格尔先生把我从床上叫起来，当时我住在他家里并给他当排字工人。他递

给我一份文件，内容是说：我在过去的十一个月中一直在他那里工作，在这期

间，索荷区利奇菲耳德街３号霍林格尔先生的印刷所并没有排印一份标题为

‘警告 的德文传单。我当时感到迷惘，同时由于不知道事情的重要性，就满

足了他的要求，把这份文件重抄了一下并在上面签了名。霍林格尔先生答应

给我钱；但我什么也没有得到。我的妻子后来告诉我，进行这件事的时候，卡

尔·布林德先生在霍林格尔先生的房间里等待着。几天以后，霍林格尔太太

在我吃饭时把我叫去，领我走进她丈夫的房间，我发现只有布林德先生一个

人在那里。他把以前霍林格尔先生曾经给过我的那份文件递给我，恳求我

（ｅｎｔｒｅａｔｅｄｍｅ）再抄一份并且签上名，因为他需要两份，一份自己保留，一份

交给报刊发表。他还说，他将非常感谢我。我又抄了一份并在上面签了名。

我在此声明：上述经过确系实情，并补充下面几点：

（１）文件提到的十一个月中我有六个星期没有在霍林格尔先生那里工

作，而是在埃尔曼尼那里工作；

（２）正好是在排印传单‘警告 的时候，我不在霍林格尔先生的印刷所里

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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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当时我听到那时在霍林格尔先生处工作的费格勒先生说，他（费格

勒）
·
曾
·
经
·
同
·
霍
·
林
·
格
·
尔
·
先
·
生
·
本
·
人
·
一
·
起为上述传单排版，并且说，原稿是布林德的

笔迹；

（４）当我回到霍林格尔印刷所的时候，传单的活字版还保留着。由于索荷

区利奇菲耳德街３号霍林格尔先生承印的德文报纸‘人民报 需要转载传单

‘警告 ，我本人又把它重新排了一次。这传单刊登在１８５９年６月１８日‘人民

报 第７号上；

（５）我曾看见霍林格尔先生把有卡尔·布林德先生亲笔改正了四五处刊

误的传单‘警告 的一张校样交给住在索荷区教堂街１４号的威廉·李卜克

内西先生。霍林格尔先生曾犹豫要不要把校样交给李卜克内西先生，而李卜

克内西先生刚一离开，霍林格尔先生就向我和我的同事费格勒表示后悔，说

不该把校样交出去。

约翰·弗里德里希·维耶

今天，１８６０年２月８日，弗里德里希·维耶在弯街治安法庭上当面对我

作以上声明并签名。

上述法庭〈弯街治安法庭〉法官 托·亨利”

  排字工人费格勒和维耶的两个ａｆｆｉｄａｖｉｔｓ证明，传单的原稿是

布林德的笔迹，在霍林格尔印刷所排版并且由布林德本人校对清

样。

这位ｈｏｍｍｅｄéｔａｔ〔政治活动家〕在１８５９年７月４日由伦敦

写给尤利乌斯·弗吕贝尔的信中说：

  “这里出现了说福格特进行叛卖活动的尖锐指责，我不知道这是谁写的。

其中举了一些我们过去没有听到过的似有其事的事实。”

  这同一位ｈｏｍｍｅｄéｔａｔ在１８５９年９月８日写给李卜克内西

的信中说，他

  “与这事毫无关系”。

公民兼政治家布林德并不满足于这些成就，除此以外，他还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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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德利奥·霍林格尔答应的金钱和自己答应的将来的感谢，诱骗

排字工人维耶签名，制造了一份假声明。

他不仅把骗取签名的他自己的作品和菲德利奥·霍林格尔的

伪证寄给“总汇报”，而且在第二次声明中“再一次地”“引用”这些

Ｃ３“文件”，他还根据这些“文件”义愤填膺地指责我的话是“明显

的谎言”。

我把费格勒和维耶的这两份ａｆｆｉｄａｖｉｔｓ的副本交给各界人士

传阅，接着，布林德、菲德利奥·霍林格尔和布林德的密友医学博

士卡尔·沙伊伯勒先生（一个很可爱的文静的人，他在布林德的政

治活动中或多或少地扮演了一个温顺的配角）就在布林德家里举

行了一次会晤。

１８６０年２月１５日的“每日电讯”发表了一则后来德文报纸转

载的简讯，译文如下：

  “反对福格特的传单

致‘每日电讯 的出版者！

阁下！鉴于近来谣诼纷纭，我感到有责任向布林德先生和马克思先生正

式声明，他们之中谁都不是前不久出现的反对日内瓦福格特教授的传单的作

者。这个传单出自我手，我应当对此负责。出于我对马克思先生和布林德先生

的尊敬，我感到非常遗憾，因为不以自己意志为转移的情况使我未能及早发

表这一声明。

医学博士 卡尔·沙伊伯勒

１８６０年２月１４日于伦敦”

  沙伊伯勒先生把这项声明寄给了我。为了报答他的殷勤，我立

即给他寄去了排字工人费格勒和维耶的ａｆｆｉｄａｖｉｔｓ，同时给他写

道，他的（沙伊伯勒的）声明既改变不了布林德寄给“总汇报”的伪

证，也改变不了布林德和霍林格尔为伪造文件骗取维耶签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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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ｏｎｓｐｉｒａｃｙ〔阴谋〕。

布林德感到他现在不是站在“总汇报”的可靠的立足点上，而

是站在令人害怕的英国法庭上。如果他想使这两份ａｆｆｉｄａｖｉｔｓ和以

它们为根据的我的通告信中的“粗暴侮辱”失去作用，那末他和霍

林格尔就必须针锋相对地提出自己的ａｆｆｉｄａｖｉｔｓ，但是，刑事案件

可不是随便闹着玩的。

艾塞勒 布林德不是传单的作者，因为柏塞勒 沙伊伯勒公开

声明自己是作者。布林德只是抄写了传单的原稿，只是把原稿交给

了霍林格尔去印刷，只是亲笔校改了清样，只是同霍林格尔制造了

伪证并寄给“总汇报”，以便对上面的事实进行反驳。但是，尽管如

此，他还是一个被人误会的无辜的人，因为他不是传单的作者，也

不是出版传单的主谋。他只是柏塞勒 沙伊伯勒的抄写员。正因为

如此，所以１８５９年７月４日他不知道传单是“谁”搞出来的，而在

１８５９年９月８日他“与这事毫无关系”。所以，我们为了使他安心，

就这样说：柏塞勒 沙伊伯勒是传单的文字意义上的作者，而艾塞

勒 布林德根据英国法律是技术意义上的作者，根据一切文明民族

的法律是责任出版者。Ｈａｖｅａｔｓｉｂｉ！〔随他的便！〕

最后还想对柏塞勒 沙伊伯勒先生说几句。

福格特发表在俾尔“商业信使报”上的攻击我的诽谤书（日期

是：１８５９年５月２３日于伯尔尼）的标题是：“警告”。沙伊伯勒于

１８５９年６月初写就，再由他的秘书布林德抄写并出版的传单的标

题也是“警告”，其中列举一些完全肯定的事实，揭露了福格特是

“收买”他人的和“被收买的”路易·波拿巴的代理人，此外，文章的

署名是Ｘ。虽然在代数学上Ｘ代表未知数，但是，这也正好是我的

姓的最后一个字母。沙伊伯勒的传单“警告”采用这样的标题和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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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或许是为了使人得到一种印象，以为这是我对福格特的“警告”

的回答吧？沙伊伯勒保证，如果福格特敢于否认揭露之一，他将发

表揭露之二。福格特不仅否认了，而且控告沙伊伯勒的“警告”是在

进行诽谤。而沙伊伯勒的揭露之二直到现在也没有出现。沙伊伯

勒在他的传单上印有“请代为传布”等字样。可是当李卜克内西满

足了这种“请求”，通过“总汇报”“传布”这个传单时，“不以自己意

志为转移的情况”却在１８５９年６月到１８６０年２月这一期间束缚

了沙伊伯勒先生的舌头，只有弯街治安法庭的ａｆｆｉｄａｖｉｔｓ才使他开

口讲了话。

不管怎样，福格特的本来的原告沙伊伯勒现在公开声明，对传

单中所提的事实负责。因此，奥格斯堡战役并没有以捍卫者福格特

的胜利而告终，而是以进攻者沙伊伯勒终于在斗争舞台上的出现

而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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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达 达·福格特和他的研究

《ＳＩＮＥＳＴＵＤＩＯ》
①

  大约在意大利战争爆发前一个月，福格特的所谓“欧洲现状研

究”问世了（１８５９年日内瓦版）。Ｃｕｉｂｏｎｏ？〔对谁有利？〕

福格特知道：

  “英国在行将到来的战争中仍将保持中立。”（“研究”第４页）

  他也知道：俄国

  “定将协同法国，采取各种手段来损害奥地利，但不超出公开敌对的界

限。”（“研究”第１３页）

  他还知道：普鲁士——但是让他本人告诉我们他所知道的普

鲁士吧。

  “连目光最短浅的人现在也应当明白，在普鲁士政府同法国皇帝政府之

间存在着协议；普鲁士不会为了捍卫奥地利的非德意志省区而拔剑张弩；它

将会同意为捍卫联邦疆土所采取的各种必要措施，但同时，它将使联邦或联

邦的某些成员不得以任何方式参与奥地利的一边，以便以后，即未来的和平

谈判中，取得北德平原作为对它所作的这番努力的一种酬劳。”（同上，第１９

页）

总之，ｆａｃｉｔ〔结论〕是：在波拿巴即将对奥地利进行的十字军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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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中，英国仍将保持中立，俄国将对奥地利采取敌对行动，普鲁士

将压制好战的联邦４６０成员，同时，欧洲将尽力把战争局限在一个地

区内。就像过去对俄国作战一样，路易·波拿巴现在将得到最高当

局的首肯，充当可以说是欧洲同盟的一位秘密将军对意大利作战。

那末，福格特为什么要写这本小册子呢？既然福格特知道英国、俄

国和普鲁士将采取反对奥地利的行动，那末什么东西迫使他去为

波拿巴著书立说呢？但看来除了以“年老糊涂的阿伦特老爹和微不

足道的杨的幽灵为首”（同上，第１２１页）的要吞掉法国人的老一套

之外，仿佛还有某种民族运动席卷了“德国人民”；这一运动在各个

“议院里和报纸上”都有反应，“而各邦政府却只是缓慢地、不无抵

触地同意了这一统治思潮”（同上，第１１４页）。看来“对即将发生的

危险深信不疑”引起德国“人民”“发出了采取共同措施的呼声”（同

上）。法国的“
·
通
·
报”（顺便提一下，见１８５９年３月１５日的一号）是

以“伤心和惊奇的心情”看待这一德国运动的。

  它喊道：“在德意志联邦某些邦的议院里和报刊上，正在进行对法国发动

一次十字军征讨之类的宣传。它们谴责法国野心勃勃的计划，实际上它已放

弃了这种计划；它们谴责法国在策划侵略，实际上它并不需要进行这种侵略”

等等。

  “通报”在回答这些“诽谤性谴责”时宣称：“相反地，皇帝”在意

大利问题上的行为应当“使德国人的头脑深信不疑”：保障德国的

统一和德国人的民族利益，在一定程度上是十二月政变的法国的

一种梦寐以求的理想，等等。然而，“通报”承认（见该报１８５９年４

月１０日的一号）：德国人的某种忧虑，看来可能是由巴黎的某些小

册子“挑拨起来的”；这些小册子说，路易·波拿巴在加紧设法给自

己的人民一个“久已瞩望的机会”，让他们去《ｐｏｕｒｓéｔｅｎｄｒｅｍ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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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ｅｓｔｕｅｕｓｅｍｅｎｔｄｅｓＡｌｐｅｓａｕＲｈｉｎ》〔“庄严地从阿尔卑斯山扩展到

莱茵河”〕。

  “通报”写道：“但是，德国忘记了，法国是受不允许政府事先进行任

何监督的一种立法保护的。”

  “通报”的这类声明，就像向马姆兹伯里伯爵所作的报告

一样（见１８５９年１—５月关于意大利事件的蓝皮书４６１），引起了与

其所想的适得其反的效果。但是，“通报”未能达到的目的，卡尔·

福格特也许达到了。他的“研究”只不过是“通报”上的文章、丹屠出

版的小册子和波拿巴的未来地图的德文版汇编。

福格特关于英国的一套政客式废话只有这样一种意义，就是

使他的“研究”的性质昭然若揭。他按照他的法文原著，把英国海军

上将查理·纳皮尔爵士变为纳皮尔“勋爵”（“研究”第４页）。十二

月政变的一帮耍笔杆的朱阿夫兵，从圣马丁门剧场４６２的演出中得

知：每一个著名的英国人至少是一个勋爵。

  福格特写道：“英国从来就不能在比较长的时期内同奥地利和睦相处。如

果暂时一致的利害关系使它们结合一些时候，那末，政治上的必要性总是紧

接着又使它们分离。相反地，英国同普鲁士倒经常有着非常亲密的关系”等等

（同上，第２页）。

  果真如此！英国和奥地利反对路易十四的共同斗争，除了几次

短时期的停顿以外，从１６８９年起到１７１３年都在进行，也就是说，

几乎持续了四分之一世纪。在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中，英国同奥地

利一起，对普鲁士和法国几乎斗争了六年。只是在七年战争４６３中，

英国才同普鲁士结成同盟去反对奥地利和法国，但在１７６２年，布

特勋爵就已背叛弗里德里希大帝，时而向俄国公使哥利岑提议“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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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普鲁士”，时而又向奥地利大臣考尼茨提议“瓜分普鲁士”。１７９０

年，英国同普鲁士结成同盟去反对俄国和奥地利，但这个同盟在当

年就解体了。在反雅各宾战争时期，普鲁士尽管接受了皮特的资

助，但仍然签订了巴塞尔条约４６４而退出了欧洲同盟。相反地，奥地

利由于受到英国的唆使，却把这一斗争从１７９３年继续到１８０９年，

其间只有几次短时期的停顿。拿破仑刚被废黜，英国还在维也纳会

议期间就马上同奥地利和法国签订了一项反对俄国和普鲁士的秘

密条约４６５（１８１５年１月３日）。１８２１年，梅特涅同卡斯尔里在汉诺

威缔结了一项反对俄国的新协定４６６。因此，当不列颠人自己——历

史家和议会里发言的人——多半把奥地利当做《ａｎｃｉｅｎｔａｌｌｙ》（老

盟友）来谈论时，而福格特却在他的原著——丹屠出版的法文小册

子里发现了，奥地利和英国，如果撇开它们的“暂时一致”不谈，却

总是分道扬镳的，相反地，英国和普鲁士却一贯团结无间，所以，林

德赫斯特勋爵在对俄国作战期间也在上院对普鲁士高喊：《Ｑｕｅｍ

ｔｕ，Ｒｏｍａｎｅｃａｖｅｔｏ！》〔“提防它，啊，罗马人！”〕①新教的英国厌恶天

主教的奥地利，自由主义的英国厌恶保守的奥地利，主张自由贸易

的英国厌恶实行保护关税政策的奥地利，有支付能力的英国厌恶

破了产的奥地利。但是，在英国的历史中却从未出现撼动心灵的篇

章。帕麦斯顿勋爵在他统治英国的三十年当中，的确一有机会就表

现出他对奥地利的厌恶，借以掩盖自己对俄国的从属关系。例如，

由于“厌恶”奥地利，他在１８４８年竟拒绝了奥地利提出的并得到皮

蒙特和法国赞同的由英国出面按下列条件对意大利事件进行调

９２５福格特先生——八、达 达·福格特和他的研究

① 这里套用了贺雷西“讽刺诗集”中的一行诗，见第１卷，第四首讽刺诗。——编

者注



停；这些条件是：奥地利退至艾契河和维罗那一线，如果伦巴第愿

意的话，可以并入皮蒙特，帕尔马和摩地那可以划归伦巴第，而威

尼斯则在一位奥地利大公的管辖下组成一个独立的意大利国家并

独立制定自己的宪法（见１８４９年７月出版的关于意大利事件的蓝

皮书第２编， ３７７，４７８）。无论如何，这些条件要比维拉弗兰卡

和约４６７的条件有利。在拉德茨基击溃意大利人之后，帕麦斯顿本人

提出了他早先拒绝过的那些条件。但是，在匈牙利争取独立的战争

时期，当俄国的利益要求相反的做法时，帕麦斯顿就不顾自己对奥

地利的“厌恶”，以１７１１年条约４６８为借口，拒绝了匈牙利人向他提

出的求援；他甚至拒绝对俄国的干涉提出任何抗议，因为

  “欧洲的政治独立和自由，是同作为欧洲的大国奥地利的存在和完整息

息相关的”（在１８４９年７月２１日举行的下院会议上）。

  福格特往下说：

“联合王国的利益……处处都是同它〈奥地利的利益〉敌对的。”（同

上，第２页）

这个“处处”立即变成了地中海。

“英国无论如何想在地中海及其沿岸各国确立自己的影响。那不勒斯和

西西里岛，马尔他岛和伊奥尼亚群岛，叙利亚和埃及，都是英国指向东印度的

政策的据点；奥地利用这些据点处处对英国加以强有力的阻挠。”（同上）

  这位福格特在原著中，即在十二月政变的卫士们在巴黎丹屠

出版的小册子中读到的东西，是全都相信的。英国人迄今一直是这

样想的：他们时而同俄国人、时而又同法国人争夺马尔他岛和伊奥

尼亚群岛，但决不同奥地利人争夺这些岛屿。是法国，而不是奥地

利，曾经派遣远征军前往埃及，目前又在苏伊士地峡加强自己的地

位；是法国，而不是奥地利，征服了非洲北部海岸，并同西班牙结

０３５ 卡·马 克 思



盟，企图从英国人手里夺取直布罗陀；英国订立有关埃及和叙利亚

的１８４０年七月条约４６９，这是反对法国的，但是同奥地利一起反对

法国的；英国在执行“指向东印度的政策”时，处处受到来自俄国方

面的，而不是来自奥地利方面的“强有力的阻挠”；在英国同那不勒

斯之间发生的一次唯一严重的争端中，即关于１８４０年的硫磺争端

中，是法国公司，而不是奥地利公司对西西里岛硫磺贸易的垄断成

了引起摩擦的导火线４７０；最后，在拉芒什海峡彼岸，一有机会就说

要把地中海变为《ｌａｃｆｒａｎｃａｉｓ》〔“法国的内海”〕，但是从来不说要

把地中海变为《ｌａｃａｕｔｒｉｃｈｉｅｎ》〔“奥地利的内海”〕。可是，在这里必

须注意到一种重要情况。

这种情况就是：１８５８年，在伦敦出现了一种欧洲地图，名为

《ＬＥｕｒｏｐｅｅｎ１８６０》（“一八六○年的欧洲”）。这种地图是由法国大

使馆出版的，它包含某些对１８５８年来说是带有预言性的暗示，例

如，伦巴第和威尼斯被并入皮蒙特，而摩洛哥则被并入西班牙。这

一地图改画了全欧洲的政治地理，只有法国例外，它好像仍然保留

自己的原有版图。原来指定给法国的领土，用一种隐蔽的嘲弄把它

们分配给一些不可思议的主人。譬如说，埃及被划归奥地利，而在

地图空白处的注释中却指明：《ＦｒａｎｃｏｉｓＪｏｓｅｐｈＩ，ｌＥｍｐｅｒｅｕｒ

ｄＡｕｔｒｉｃｈｅｅｔｄＥｇｙｐｔｅ》（弗兰茨 约瑟夫一世，奥地利和埃及的

皇帝。）

在福格特面前摆着“一八六○年的欧洲”地图，这是十二月的

指南针。他的所谓英国和奥地利两国之间因埃及和叙利亚而发生

冲突，就是从这里来的。福格特预言说：这一冲突“将以消灭敌对国

之一而告终”，如果，——幸亏他还及时想起了一个“如果”，——

“如果奥地利拥有一支海军的话”（同上，第２页）。但是，“研究”的

１３５福格特先生——八、达 达·福格特和他的研究



独特的历史知识，在下列一处达到了顶峰：

  “拿破仑第一曾经企图使英格兰的银行［ｄｉｅｅｎｇｌｉｓｃｈｅＢａｎｋ］遭到破产，

后者对货币采取点数的办法，而不是采取以往常用的过秤的办法，在一天之

间就摆脱了困境；奥地利的国库一年３６５天都处在类似的、甚至坏得多的境

况中。”（同上，第４３页）

  大家知道，英格兰银行［ｄｉｅＢａｎｋｖｏｎＥｎｇｌａｎｄ］（ｄｉｅｅｎｇｌｉ

ｓｃｈｅＢａｎｋ——这也是福格特式的幻影）从１７９７年２月到１８２１年

曾停止钞票兑换黄金；在这二十四年中间，英国的钞票根本不能兑

换金属货币，不论按重量或者按点数都是一样。当停止兑换黄金的

时候，在法国还没有什么拿破仑第一（虽然波拿巴将军当时正在进

行他的第一次意大利战役）；而当针线街①恢复钞票兑换的时候，

在欧洲已经没有拿破仑了。这一类“研究”，甚至使奥地利“皇帝”对

提罗耳进行的拉·格隆尼埃尔式的征服也为之逊色。

克品登纳夫人，这位神圣同盟的母亲，把善的因素即“北方的

白天使”（亚历山大一世）同恶的因素即“南方的黑天使”（拿破仑第

一）加以区别。福格特，这位新神圣同盟的养父，把两个人——沙皇

和凯撒（亚历山大二世和拿破仑第三）都变为“白天使”。这两个人

都命定是欧洲的解放者。

福格特说：皮蒙特“
·
甚
·
至赢得了俄国的尊重”（同上，第７１页）。

甚至赢得了俄国的尊重。对一个国家，还能再说什么呢？在皮

蒙特已经把维拉弗兰卡军港让给俄国，而同一位福格特就普鲁士

购买亚德湾一事４７１提出了下列警告以后，更是如此：

２３５ 卡·马 克 思

① 针线街是伦敦的一条街，英格兰银行的所在地。——译者注



  “一个在异国境内的军港，同占有该军港的国家毫无有机联系，这是十分

荒谬可笑的，因为这种军港的存在只是在下列情况下才有意义：在某种程度

上把它看做达到未来目的而设的瞄准点，看做用来观测瞄准线而升起的一面

小旗。”（“研究”第１５页）

  大家知道，叶卡特林娜二世曾经力图在地中海上为俄国取得

一些军港。

对于北方的“白天使”表示无微不至的殷勤，使福格特过分粗

暴地破坏了“天生的谦逊”，因为这种谦逊在丹屠出版的原著中还

是存在的。他在丹屠出版的“问题的实质，法国—意大利—奥地

利”４７２（１８５９年巴黎版）这本小册子的第２０页上读到：

  “可是，当奥地利政府自己已经侵占了克拉科夫，因而破坏了保证克拉科

夫独立的１８１５年条约时，它还有什么理由侈谈这些条约不可破坏呢？”①

  福格特把他的法文原著译成这样的德文：

  “这类话意出自迄今一直厚颜无耻地破坏条约的唯一的一个政府之口，

听起来简直令人奇怪；在和平时期，它毫无理由地向受到条约保证的克拉科

夫共和国伸出罪恶的黑手，并且没有多久就把它并入帝国的版图”（同上，第

５８页）。

  当然，尼古拉废除了受到１８１５年条约保证的波兰王国的宪法

和独立，是出于对１８１５年条约的“尊重”。俄国在１８３１年派军队占

领了克拉科夫，同样也是对这个自由城的不可侵犯性的尊重。１８３６

年，克拉科夫又被俄国人、奥地利人和普鲁士人占领；他们就像对

３３５福格特先生——八、达 达·福格特和他的研究

① 《Ｄｅ ｑｕｅｌｄｒｏｉｔ，ｄａｉｌｌｅｕｒｓ，ｌｅ ｇｏｕｖｅｒｎｅｍｅｎｔ ａｕｔｒｉｃｈｉｅｎ

ｖｉｅｎｄｒａｉｔｉｌｉｎｖｏｑｕｅｒｌｉｎｖｉｏｌａｂｉｌｉｔé ｄｅｃｅｕｘ》（ｔｒａｉｔéｓ）《ｄｅ

１８１５，ｌｕｉｑｕｉｌｅｓａｖｉｏｌéｓｅｎｃｏｎｆｉｓｑｕａｎｔＣｒａｃｏｖｉｅ，ｄｏｎｔｃｅｓ

ｔｒａｉｔéｓｇａｒａｎｔｉｓｓａｉｅｎｔｌｉｎｄéｐｅｎｄａｎｃｅ？》



待一个被征服的国家那样对待它，而它根据１８１５年条约在１８４０

年还向英国和法国发出呼吁，但是毫无结果。最后，１８４６年２月２２

日，俄国人、奥地利人和普鲁士人又占领了克拉科夫，以便把它并

入奥地利。４７３这些条约曾遭到三个北方国家的破坏，而１８４６年奥

地利的侵占，只不过是１８３１年俄国入侵的尾声。福格特由于对“北

方的白天使”表示客气，竟忘记了波兰的被侵占，并且歪曲了克拉

科夫被侵占的历史。①

俄国“一贯敌视奥地利而同情法国”一事，使福格特对路易·

波拿巴的民族解放倾向丝毫不加怀疑，就像“他的〈路易·派拿巴

的〉政策现时同俄国的政策极其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第３０页）一

事，使他对亚历山大二世的民族解放倾向丝毫不加怀疑一样。

因此，应当把神圣的俄罗斯看成是东方的“解放意愿”和“人民

和民族的发展”的“朋友”，就像应当把十二月政变的法国看成是西

方的这种“朋友”一样。这一口号曾经颁发给十二月二日政变的各

个代理人。

  “俄国”，——福格特在丹屠出版的“条约的拘束力、签订了条约的列强和

皇帝拿破仑第三”４７５（１８５９年巴黎版）这一小册子中读到，——“俄国属于斯

拉夫人大家庭，属于优秀种族…… 有人对法俄两国之间突然产生的骑士协

商感到惊奇。其实没有比这更自然的了：原则相同，目标一致，政府和人民遵

守神圣同盟法律不是为了进行欺骗和强制，而是为了使民族运动走上绝妙的

道路，并支持这一运动。这种最充分的诚意〈在路易 菲力浦同英国之间只有

过ｅｎｔｅｎｔｅｃｏｒｄｉａｌｅ〔诚意协商〕，但在路易·波拿巴同俄国之间却存在着ｌａ

ｃｏｒｄｉａｌｉｔéｌａｐｌｕｓｐａｒｆａｉｔｅ〔最充分的诚意〕〉已经产生了极其良好的结果：铁

４３５ 卡·马 克 思

① 帕麦斯顿曾以引人发笑的抗议愚弄了欧洲，从１８３１年起，他非常积极地参加

了反对克拉科夫的阴谋。（见我的抨击文“帕麦斯顿与波兰”４７４１８５３年伦敦

版。）



路、农奴解放、地中海上商船停泊场等等。”①

  福格特抓住了“农奴解放”，并且暗示说：

  “目前的这一推动……应当把俄国变成解放意愿的朋友，而不是解放意

愿的敌人。”（同上，第１０页）

  就像在他的丹屠出版的原著中的看法一样，在这里他也以为

路易·波拿巴推动了所谓俄国的农奴解放，为此目的，他把成为这

种推动力的英、土、法对俄战争变为“法国战争”（同上，第９页）。

谁都知道，响亮而坚决地要求解放农奴的呼声，开始于亚历山

大一世时期。沙皇尼古拉毕生研究了农奴解放问题；为此，他在

１８３８年成立了一个专门的国家产业部，在１８４３年下诏这个部进

行准备工作，而在１８４７年甚至颁布了一些对农民有利的关于出卖

贵族领地的法律４７６，但是到了１８４８年，由于害怕革命，他又废除

了这些法律。因此，如果说农奴解放问题，在“好心的沙皇”——福

格特是这样亲切地称呼亚历山大二世的，——时期已有了极为重

大的进展，那显然是由于即使沙皇也奈何不得的经济关系的发展

造成的。此外，按照俄国政府的精神去解放农奴，就会使俄国的侵

略性增强千百倍。这种解放的目的只不过是消除障碍，从而使专制

扩大到极限；这类障碍就是大专制君主迄今所遇到的俄国贵族中

５３５福格特先生——八、达 达·福格特和他的研究

① 《ＬａＲｕｓｓｉｅｅｓｔｄｅｌａｆａｍｉｌｌｅｄｅｓＳｌａｖｅｓ，ｒａｃｅｄéｌｉｔｅ…Ｏｎｃｅｓｔéｔｏｎｎéｄｅ

ｌａｃｃｏｒｄｃｈｅｖａｌｅｒｅｓｑｕｅｓｕｒｖｅｎｕｓｏｕｄａｉｎｅｍｅｎｔｅｎｔｒｅｌａＦｒａｎｃｅｅｔｌａＲｕｓｓｉｅＲｉｅｎ

ｄｅｐｌｕｓｎａｔｕｒｅｌ：ａｃｃｏｒｄｄｅｐｒｉｎｃｉｐｅｓ，ｕｎａｎｉｍｉｔéｄｅｂｕｔ…ｓｏｕｍｉｓｓｉｏｎàｌａｌｏｉｄｅ

ｌａｌｌｉａｎｃｅｓａｉｎｔｅｄｅｓｇｏｕｖｅｒｎｅｍｅｎｔｓｅｔｄｅｓｐｅｕｐｌｅｓ，ｎｏｎｐｏｕｒｌｅｕｒｒｅｒｅｔｃｏｎ

ｔｒａｉｎｄｒｅ，ｍａｉｓｐｏｕｒｇｕｉｄｅｒｅｔａｉｄｅｒｌａｍａｒｃｈｅｄｉｖｉｎｅｄｅｓｎａｔｉｏｎｓＤｅｌａｃｏｒｄｉａｌｉｔé

ｌａｐｌｕｓｐａｒｆａｉｔｅｓｏｎｔｓｏｒｔｉｓｌｅｓｐｌｕｓｈｅｕｒｅｕｘｅｆｆｅｔｓ：ｃｈｅｍｉｎｓｄｅｆｅｒ，ａｆｆｒａｎ

ｃｈｉｓｓｅｍｅｎｔｄｅｓｓｅｒｆｓ，ｓｔａｔｉｏｎｓ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ｅｓｄａｎｓｌａＭéｄｉｔｅｒｒａｎéｅｅｔｃ》ｐ３３

《ＬａＦｏｉｄｅｓＴｒａｉｔéｓｅｔｃ》，Ｐａｒｉｓ，１８５９



以农奴制为依靠的无数小专制君主和自治的农民公社，这种公社

的物质基础，即公社所有制，是要被所谓解放消灭的。

但是，俄国农奴对解放的理解同政府的理解是不同的，而俄国

贵族对解放又有另一种理解。因此，“好心的沙皇”发现，农奴的真

正解放同他的专制制度是不相容的，正如好心的教皇庇护九世曾

经发现，意大利的解放同教廷的存在是不相容的一样。因此，“好心

的沙皇”把进行侵略战争和执行俄国的传统对外政策（俄国历史学

家卡拉姆津说这一政策是“不变的”４７７）看成是延缓国内革命到来

的唯一手段。多尔哥鲁科夫公爵在其１８６０年出版的“俄国真相”４７８

一书中，对所谓亚历山大二世统治时期出现了一个千年王国的谎

言，进行了致命的批判和驳斥；这类谎言从１８５６年起由俄国的雇

佣文人尽心竭力地传遍全欧，１８５９年又由十二月骑士们响亮地给

以宣扬，福格特也盲目地在他的“研究”中加以重复。

还在意大利战争爆发以前，“白沙皇”同“十二月英雄”之间订

立的同盟，——按照福格特的说法，这是专门为了各民族的解放而

订立的，——就已在多瑙河各公国经受了考验，在那里，罗马尼亚

民族的统一和独立，由库扎上校被选为莫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的

君主而得到了巩固。４７９

  “奥地利拚命抗议，法国和俄国则表示赞同。”（同上，第６５页）

  在俄国内阁于１８３７年给当时沙皇草拟的报告书（１８５５年的

“普鲁士周刊”４８０曾经转载过）中，我们可以看到：

  “俄国不喜欢一下就把有异己分子的国家合并过来…… 无论如何，对

已决定要取得的国家，让一些特别的、但完全依从的执政者去治理一个时期，

就像我们在莫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所做的那样，是更为合适的，等等。”

  俄国在把克里木合并之前，它曾宣布克里木的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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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１８１４年１２月１１日的俄国宣言中可以看到：

  “波兰人，你们的保卫者亚历山大皇帝向你们呼吁。为了保卫你们的祖国

和维护你们的政治独立，你们自己武装起来吧。”

多瑙河各公国啊！从彼得大帝进入多瑙河各公国以来，俄国就

关心这些公国的“独立”了。在涅米罗夫会议（１７３７）上，女皇安娜要

求苏丹让多瑙河各公国在俄国的保护下获得独立。叶卡特林娜二

世在福克夏尼会议（１７７２）上，坚持各公国在欧洲的保护下获得独

立。４８１在亚历山大一世统治时期，这种努力仍在继续进行；在他把

贝萨拉比亚变成俄国的一个省（１８１２年布加勒斯特和约）４８２以后，

这种目的就达到了。尼古拉甚至通过基谢廖夫，用至今还有效的

“组织规程”为罗马尼亚人造福，它在全欧洲对这部自由ｃｏｄｅ〔法

典〕的欢呼声中建立了极其丑恶的农奴制度。４８３亚历山大二世使多

瑙河各公国在库扎统治下实现的准联合，只不过是把他的前辈执

行了一个半世纪的政策向前推进了一步。但福格特发现：由于实行

了在俄国藩属统治之下的这种联合，“各公国将成为阻挡俄国南进

的障碍”（同上，第６４页）。

因为俄国欢迎库扎的当选（同上，第６５页），所以非常明显：好

心的沙皇不遗余力地堵塞了自己“南进的道路”，虽然“君士坦丁堡

仍然是俄国政策一贯追求的目标”（同上，第９页）。

把俄国说成是自由主义和民族意愿的保护者，并不是什么新

货色。法国和德国的许许多多启蒙学者就曾把叶卡特林娜二世誉

之为进步的旗手。“高尚的”亚历山大一世（拿破仑把他贬称为Ｌｅ

ｇｒｅｃｄｕＢａｓＥｍｐｉｒｅ〔东罗马帝国时代的希腊人，即拜占庭人〕①）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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扮演过全欧自由主义的英雄。难道他不曾用俄国的文明财富为芬

兰造福？难道除了宪法而外，他不曾还把一个俄国首相黎塞留公爵

慷慨地赐给法国？难道他不是“赫特里”４８４的秘密领袖，虽然他同时

在维罗那会议上通过卖身投靠的沙多勃利昂怂恿路易十八讨伐西

班牙的暴乱４８５？难道他不曾通过斐迪南七世的一个接受忏悔的神

甫，唆使斐迪南七世征讨起义的西班牙美洲殖民地，而同时却答应

北美合众国总统，说他反对欧洲列强对美洲大陆进行任何干涉？难

道他不曾派遣伊普西朗蒂充当“神圣的希腊人义勇队的领袖”前往

瓦拉几亚，并通过同一个伊普西朗蒂出卖了这支义勇队，同时谋杀

了瓦拉几亚起义者的领袖弗拉基米烈斯库？１８３０年以前，各种语

言、诗歌和散文把尼古拉也捧为民族解放的英雄。当他在１８２８—

１８２９年对马茂德二世开战要解放希腊人时，——恰好是在马茂德

拒绝让俄军过境去镇压希腊起义之后，——帕麦斯顿在英国议会

宣称：俄国解放者的敌人，必然是世界上的那些庞然怪物——唐·

米格尔、奥地利和苏丹——的“朋友”。难道尼古拉为了对希腊人

表示慈父般的关怀，不曾给他们派一个俄国将军卡波第斯特里亚

伯爵去担任总统？但是，希腊人并非法国人，他们杀死了高尚的

卡波第斯特里亚。尽管尼古拉从１８３０年七月革命爆发时起，主要

扮演的是正统派的保护人，但他一刻也没有停止协助“民族的解

放”。只要举几个例子就够了。１８４３年９月爆发的旨在宣布宪法的

希腊革命，是由俄国驻雅典公使卡塔卡集领导的，此人原先是纳

瓦林惨败４８６时海军上将葛伊甸的顶头上司。俄国驻布加勒斯特领

事馆曾是１８４２年保加利亚骚乱的中心。俄国将军杜加美尔于

１８４２年春在领事馆里接见了保加利亚代表团，向它说明了总起义

的计划。塞尔维亚应成为起义的后备力量，而俄国将军基谢廖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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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应成为瓦拉几亚的君主。在塞尔维亚起义时（１８４３年），俄国通

过驻君士坦丁堡大使馆怂恿土耳其对塞尔维亚人采用暴力，以便

随后利用这个借口在反对土耳其人时争取欧洲的同情和狂信。沙

皇尼古拉的解放计划也丝毫没有把意大利排除在外。一度曾经是

马志尼派的巴黎机关报“青年意大利”，在１８４３年１１月的某一号

上这样写道：

  “罗曼尼亚新近发生的骚动和希腊爆发的运动，两者之间多少是有联系

的…… 意大利的运动已遭到了失败，因为真正的民主派拒绝参加这一运

动。共和派分子不愿支持由俄国发起的运动。为了在意大利发动总起义，一

切都准备好了。运动应在那不勒斯开始，因为在那里，可能有一部分军队起

来领导起义，或者直接投到爱国者方面来。那不勒斯的革命开始以后，伦巴

第、皮蒙特和罗曼尼亚应随之响应：应当建立以欧仁·博阿尔奈的儿子、沙

皇的女婿——洛伊希顿堡公爵为首的意大利帝国。‘青年意大利 粉碎了这

个计划。”

  １８４３年１１月２０日的“泰晤士报”
４８７
就“青年意大利”的这一

报道指出：

  “如果这个伟大目标——建立以俄国公爵为首的意大利帝国——能够实

现，那就更好了；但是，在意大利发生的任何突然事件都可能得到另一种更

直接的、即使不是那么巨大的好处：引起奥地利惶恐不安，并且转移它对俄

国在多瑙河的一套可怕的（ｆｅａｒｆｕｌ）计划的注意力。”

  １８４３年，尼古拉对“青年意大利”
４８８
的号召毫无结果以后，便

于１８４４年３月把布帖涅夫先生派往罗马。布帖涅夫代表沙皇把一

项计划通知教皇①，计划规定，把俄属波兰割让给奥地利以换取伦

巴第，后者应组成以洛伊希顿堡公爵为首的北意大利王国。当时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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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教廷的英文机关报“小报”，于１８４４年４月就这一建议写道：

  “这项美妙的计划使罗马宫廷醉心的是：波兰落到了天主教手中，而伦巴

第仍然处于天主教皇朝治理之下。但是，罗马外交界的老手们懂得，虽然奥地

利能勉强保卫自己的领地，同时，大概迟早又会失去自己的斯拉夫各省，可是

把波兰割让给奥地利，——即使真是这样，——只不过是以后要偿还的一笔

债款，一旦以洛伊希顿堡公爵为首的北意大利真的处于俄国保护之下，很快

也就必然落到俄国统治之下。因此，这项被推崇备至的计划就暂时被搁在一

边了。”

  “小报”在１８４４年就是这样写的。

奥地利从十八世纪中叶起能够作为一个国家存在的唯一因

素，以及它对俄国在东欧的进展的阻挠——虽然这种阻挠是软弱

无力的、不彻底的、胆怯的，但却是顽强的——使福格特发现了“奥

地利是东方一切纷争的策源地”（同上，第５６页）。他带着同他的肥

胖外形十分相称的“某种童稚的天真”，把俄国同法国结盟反对奥

地利的原因——“好心的沙皇”的解放倾向除外，——说成是因为

奥地利对尼古拉在匈牙利革命时期所给予的帮助采取了以怨报德

的态度。

  “而在克里木战争时期，奥地利已经达到了武装的敌对的中立的最后边

缘。不言而喻，这一行动，况且是带有虚伪和狡诈痕迹的这一行动，必然使俄

国政府凶狠地反对奥地利，从而把该政府推到法国一边去。”（同上，第１０、１１

页）

  在福格特看来，俄国执行的是温情主义的政策。奥地利由于在

１８５０年华沙会议时损害德国利益向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进

军４８９对沙皇所表示的那种感激，仍然不能使知恩的福格特感到满

足。

俄国外交家波茨措 迪 博尔哥在他的１８２５年１０月写于巴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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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著名紧急报告
４９０
中，在列举了奥地利反对俄国在东方的干涉计

划的各种阴谋诡计之后，这样写道：

  “因此，我们的政策要求我们对这个国家〈奥地利〉采取威慑的态度；我们

的一切准备都应当使它确信：如果它竟敢采取什么手段去反对我们，那末，一

场它从未经受过的极可怕的风暴就会降临在它的头上。”

  波茨措用外来的战争和内部的革命来吓唬奥地利，并提议由

奥地利占领“它所觊觎的”土耳其“各省”当做一种可能的和平结

局，而把普鲁士简单地描绘成俄国的一个千依百顺的同盟者，在这

以后，他接着写道：

  “如果维也纳内阁承认我们的善良目标和意图，那末皇帝内阁的计划早

就实现了，——这个计划不仅涉及占领多瑙河各公国和君士坦丁堡，而且还

涉及把土耳其人赶出欧洲。”

大家知道，尼古拉和查理十世于１８３０年签订了一项秘密条约，它

规定了下列条件：法国允许俄国占领君士坦丁堡，自己取得莱茵河

各省和比利时作为补偿；普鲁士得到汉诺威和萨克森作为补偿；奥

地利获得土耳其在多瑙河流域的一部分省份。在路易 菲力浦时

代，在俄国的倡议下，同一个计划又由摩莱提交给彼得堡内阁。在

这以后不久，布隆诺夫就带着这个文件去伦敦，把它当做法国背叛

变节的一项证据交给英国政府，并利用它来组织１８４０年的反法同

盟。

现在让我们来看一看，按照受巴黎原著指使的福格特的想法，

俄国该怎样跟法国同心协力地利用意大利战争。俄国“民族的”构

成，特别是“波兰民族”，对一个以“民族原则”为其“指路明星”的人

来说，看来该引起一些困难的；可是：

  “我们对民族原则评价很高，但自由自决原则对我们更可贵”（同上，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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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１页）。

  当俄国根据１８１５年条约占领了绝大部分波兰本土的时候，它

就向西部挺进，不仅楔入奥地利和普鲁士之间，而且楔入东普鲁士

和西里西亚之间，以致当时普鲁士的军官们（例如格奈泽瑙）就已

经注意到不能容忍同一个非常强大的邻邦有这样的边界关系。然

而，只是在１８３１年把波兰人平定下去，使这个地区完全为俄国人

所左右时，这个楔子的真正意义才显示出来。必须使波兰俯首听命

不过是在华沙、莫德林、伊万城建筑强大工事的一种借口。建筑这

类强大工事的真正目的，是在战略上完全控制维斯拉河地区，建立

向北、向南和向西进攻的基地。甚至连非常同情信奉东正教的沙皇

以及俄国一切事物的那个哈克斯特豪森，也看出这是对德国的一

种实际危险和威胁。俄国人在维斯拉河上的设防阵地对德国的威

胁，要比法国全部要塞的总和还要大，特别是波兰的全国性反抗一

旦停止，而俄国一旦能够把波兰的军事力量当做自己的侵略力量

来支配的时候，更是如此。因此，福格特才这样宽慰德国说：波兰是

根据自由自决变成为俄国的。

  “毫无疑问”，——他说，——“毫无疑问，由于俄国人民党的紧张努力，波

兰和俄国之间的鸿沟已经大大缩小了，也许，只需要一种不大的推动力，就可

把它完全填平了。”（同上，第１２页）

  意大利战争应当提供这种不大的推动力。（然而，亚历山大二

世在这场战争时期曾深信：波兰还不能胜任福格特给它准备好了

的高位。）在“自由自决”的基础上溶化于俄国的波兰，按照万有引

力定律，将会成为一个中心体，把被夺走的正在异族统治下受苦受

难的前波兰的一些部分吸引过来。为了使这个吸引过程进行得比

较容易，福格特劝告普鲁士抓住方便时机摆脱“斯拉夫人的附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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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上，第１７页），也就是摆脱波兹南（同上，第９７页），或许也要摆

脱西普鲁士，因为只有东普鲁士才被认为是“纯粹的德国土地”。从

普鲁士夺走的各个部分，当然马上就会同俄国所吞没的中心体合

并，而“纯粹的德国土地”——东普鲁士，将变成俄国的ｅｎｃｌａｖｅ〔插

入别国领土中的领土〕。另一方面，至于说到在“一八六○年的欧

洲”地图上也被划入俄国版图的加里西亚，那末要知道，使加里西

亚脱离奥地利就是使德国摆脱奥地利的非德意志领地的战争的直

接目的。福格特想起了：

  “１８４８年以前，在加里西亚所看到的俄国沙皇的肖像，要比奥地利皇帝

的肖像来得多”（同上，第１２页），“在俄国为实现这类阴谋而使用特殊手法的

情况下，奥地利就可能有充分根据感到惶惶不可终日”（同上）。

  但是，不言而喻，为了摆脱“内部敌人”，德国应当安然地允许

俄国人把将会支持这类阴谋的“军队推进到边境”（第１３页）。虽然

普鲁士自己会放弃它的波兰各省，但是俄国应当利用意大利战争

从奥地利手中夺走加里西亚，正如亚历山大一世在１８０９年就已得

到了加里西亚的一部分，作为酬谢他对拿破仑第一所作的只不过

是一种戏剧性的支持一样。大家知道，俄国成功地取得了原先归普

鲁士和奥地利管辖的一部分波兰领土，其中一部分是从拿破仑第

一手中搞到的，一部分是在维也纳会议上搞到的。按照福格特的意

见，在１８５９年，整个波兰同俄国合并的时机已经成熟。福格特并不

是要求从俄国人、奥地利人和普鲁士人手中解放波兰民族，而是要

求先前的整个波兰国家溶化于俄国并灭亡。ＦｉｎｉｓＰｏｌｏｎｉａｅ！〔结束

波兰！〕“俄国”这种“恢复波兰”的观念，在尼古拉一世逝世以后立

即传遍了全欧；１８５５年３月，戴维·乌尔卡尔特曾在其抨击性著

作《ＴｈｅｎｅｗｈｏｐｅｏｆＰｏｌａｎｄ》（“波兰的新希望”）中揭露了这种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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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

然而，福格特对俄国还不够卖力气。

  这位热心的交谈者叙述说：“俄国人对匈牙利革命者的态度是异常殷勤

的，甚至几乎是亲如手足的，这同奥地利人的行为比较起来，简直太突出了，

因而它不能不产生自己的影响。俄国虽然粉碎了一个党〈ｎｏｔａｂｅｎｅ〔注意〕：在

福格特看来，俄国粉碎的并不是匈牙利，而是一个党〉，但对它还是既温和又

礼貌的，因此，俄国就为下面一种看法奠定了基础，这种看法可大致表述如

下：两害相权须取其轻；而在这种场合下，俄国并不是较大的害。”（同上，第

１２、１３页）

  普隆 普隆的福斯泰夫是用“异常殷勤、既温和又礼貌”的、甚

至几乎是“亲如手足的”态度来描述俄国人在匈牙利的所作所为

的，因而使自己变成了传播幻想的“渠道”；而１８４９年的匈牙利革

命就是在这种幻想上碰碎的。戈尔盖的党当时散布要把一个俄国

公爵当做匈牙利未来的国王予以信赖，并用这种信赖摧毁了匈牙

利革命的反抗力量。①

１８４８年以前，哈布斯堡王朝由于在任何一个种族中都得不到

特别的依靠，当然它就把它对匈牙利的统治建立在统治的民族

——马扎尔人身上。附带提一下，梅特涅倒是各民族的最伟大的保

护者。他迫使一个民族憎恨另一个民族，但是他需要这些民族，以

便强迫它们这样做。因此，他保护它们。我们不妨来比较一下波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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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在放弃科莫恩以前曾在匈牙利革命军中作过战、后来又在切尔克西亚反对过

俄国人的一位波兰上校拉品斯基说：“匈牙利人的不幸在于他们不了解俄国

人。”（泰奥菲尔·拉品斯基“一八四九年匈牙利主力军的进军”１８５０年汉堡版

第２１６页）４９１。“维也纳内阁完全落到了俄国人手里…… 按照他们的建议，把

一些领导人杀害了…… 俄国人一方面用种种办法博得同情，一方面迫使奥

地利的所作所为变得比任何时候都更令人痛恨。”（同上，第１８８、１８９页）



南和加里西亚。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命之后，在斯拉夫人帮助下击败

了马扎尔人和德国人的哈布斯堡王朝，企图模仿约瑟夫二世，以

暴力使德国成分在匈牙利居于统治地位。哈布斯堡王朝由于害怕

俄国，不敢投入他们的拯救者——斯拉夫人的怀抱。他们全国的

反动势力，在匈牙利与其说是针对他们的战胜者——马扎尔人，不

如说是针对他们的拯救者——斯拉夫人的。因此，奥地利反动势

力在同它的拯救者的斗争中，就像瑟美列在其１８６０年于伦敦出版

的小册子“一八四八年至一八六○年的匈牙利”４９２中所指出的，把

斯拉夫人赶回到马扎尔人的旗帜下面去。可见，奥地利对匈牙利

的统治，不论在１８４８年以前或者以后，都是同马扎尔人在匈牙利

的统治并存的。至于俄国，不管它是不是在匈牙利进行直接或间

接的统治，却完全是另一回事。如果按族系和宗教去统计同俄国

相近的一切成分，那就会发现，俄国拥有占居民多数的非马扎尔

人。马扎尔人在数量上少于按族系同俄国相近的斯拉夫人和按宗

教同俄国相近的瓦拉西亚人。因此，俄国在匈牙利的统治就等于

匈牙利民族的灭亡，也就是在历史上同马扎尔人的统治有联系的

匈牙利的灭亡。①

福格特要波兰人通过“自由自决”溶化于俄国，要匈牙利人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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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在匈牙利革命战争中声名赫赫的摩里茨·佩尔采尔将军，在意大利战役时就

已脱离了聚集在科苏特周围的在都灵的匈牙利军官们，他在一项公开声明中

是这样解释他离去的动机的：一方面是由于科苏特仅仅成了波拿巴派的稻草

人，另一方面是由于匈牙利未来将属于俄国这样一种前途。附带提一下，我

曾写给他一封信，要他比较详尽地解释一下他的声明，他在回信（注有：１８６０

年４月１９日于圣埃尔耶）中写道：“我永远不会变成这样一种工具：帮助匈

牙利逃脱双头鹰的毒爪，仅仅是为了随后又把它投入北方熊的致命的怀

抱。”



首听命于俄国的统治，从而在斯拉夫各民族中灭亡。①

然而，福格特对俄国还是不够卖力气。

在奥地利的“非德意志省区”中间，即德意志联邦不应为之“拔

剑张弩”去反对法国和反对“完全站在法国一边”的俄国各省区中

间，不仅有加里西亚、匈牙利和意大利，而且有波希米亚和莫拉维

亚。

  福格特说：“俄国是一个坚固的核心，斯拉夫各民族越来越渴望围绕在它

的四周。”（同上，第９—１０页）

  波希米亚和莫拉维亚的居民属于“斯拉夫各民族”。就像莫斯

科公国变成了俄国一样，俄国也应当变成泛斯拉夫国。“我们旁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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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科苏特先生从来没有怀疑过上面发挥的看法的正确性。他知道，奥地利可能

残酷地对待匈牙利，但不可能消灭它。１８５１年２月１５日，他从居塔希亚写信

告诉宰相列施德 帕沙说：“约瑟夫二世皇帝是哈布斯堡王朝的唯一英明人物，

他用尽了他的全部独特而罕有的智慧，利用了当时还流行的关于他的王朝的

威力的传闻，来使匈牙利日耳曼化，并使它溶化于一个联合的国家中。然而，

斗争却使匈牙利获得了新的生命力…… 奥地利从灰烬中起来投入最后一次

革命，只不过为了向沙皇、向它的那个从来不给帮助、反而一贯出卖这种帮助

的主子双膝下跪。因而奥地利必须为这种帮助付出高昂的代价。”（“科苏特通

信集”第３３页）在同一封信中，另外，他还这样写道：土耳其和匈牙利只有联合

起来，才能挫败俄国的泛斯拉夫主义阴谋诡计。１８５１年１月１７日，他从居塔

希亚写信给戴维·乌尔卡尔特说：《ＷｅｍｕｓｔｃｒｕｓｈＲｕｓｓｉａ，ｍｙｄｅａｒＳｉｒ！ａｎｄ，

ｈｅａｄｅｄｂｙｙｏｕ，ｗｅｗｉｌｌ！Ｉｈａｖｅｎｏｔｏｎｌｙｔｈｅ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ｏｆｗｉｌｌ，ｂｕｔａｌｓｏｔｈａｔｏｆ

ｈｏｐｅ！ａｎｄｔｈｉｓｉｓｎｏｖａｉｎｗｏｒｄ，ｍｙｄｅａｒＳｉｒ，ｎｏｓａｎｇｕｉｎｅｆａｓｃｉｎａｔｉｏｎ；ｉｔｉｓｔｈｅ

ｗｏｒｄｏｆａｍａｎ，ｗｈｏｉｓｗｏｎｔｄｕｌｙｔｏ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ｅｖｅｒｙｃｈａｎｃｅ：ｏｆａｍａｎｔｈｏｕｇｈ

ｖｅｒｙｗｅａｋｉｎｆａｃｕｌｔｉｅｓ，ｎｏｔｔｏｂｅｓｈａｋｅｎｉｎｐｅｒｓｅｖｅｒａｎｃｅａｎｄ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ｅｔｃ》

（同上，第３９页）。（“我们一定要摧毁俄国，亲爱的朋友！而且在您的指导下我

们一定会摧毁它。我不仅充满决心，而且满怀希望——这并不是空话，亲爱的

朋友，并不是一个爱激动的人的幻想：这是一个已习惯于对一切良机都加以深

思熟虑的人说的话，这个人虽然庸碌无能，但是坚毅果断，不可动摇，等等。”）



有捷克人，我们就会在任何敌人面前都支持不住。”（同上，第１３４

页）我们，即德国，应当竭力摆脱捷克人，也就是摆脱波希米亚和莫

拉维亚。“对各个君主的非德意志领地不给以任何保证。”（同上，第

１３３页）“联邦内再不要任何非德意志省区”（同上），可是要法国有

德意志省区！因此不仅应当“趁目前法兰西帝国
·
没
·
有侵犯联邦的德

意志领土”时“给该帝国以行动自由”（前言第９页），而且应当趁俄

国目前只侵犯“联邦内非德意志省区”时也“给”俄国以“行动自

由”。俄国派兵前往那些构成了俄国“阴谋”的对象的奥地利的“斯

拉夫人的附属地”，有助于德国的“统一”和“民族完整”的发展。当

奥地利将在意大利忙于应付路易·波拿巴，而普鲁士仍然把德意

志联邦之剑装在剑鞘里的时候，“好心的沙皇”将“用金钱、武器和

弹药暗中支持莫拉维亚和波希米亚的革命”（同上，第１３页）。

可是“我们旁边有捷克人，我们就会在任何敌人面前都支持不

住”！

“好心的沙皇”是多么宽宏大量，因为他竟使我们摆脱了波希

米亚和莫拉维亚及其捷克人，这些捷克人属于“斯拉夫各民族”，自

然“必须围绕在俄国的四周”。

但是，我们来看一看：我们这位帝国的福格特把波希米亚和莫

拉维亚划入俄国以后，是怎样来保卫德国东部边界的。波希米亚

成为俄国的波希米亚！但是，波希米亚位于德国中间，西里西亚

使它同俄属波兰隔开，被福格特俄罗斯化了的莫拉维亚使它同被

福格特俄罗斯化了的加里西亚和匈牙利隔开。这样一来，俄国就

得到了长５０德里、宽２５—３５德里这样一部分德意志联邦的领土。

它把它的西部边界向西推进了整整６５德里。然而，由于从艾盖尔

河到亚尔萨斯的劳特尔堡按直线仅仅是４５德里，因此，法国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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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楔子，尤其是俄国方面的楔子，就会把德国北部和南部完全切

断，形成德国的被分割状态。从维也纳直达柏林，甚至从慕尼黑

直达柏林，这时都得经过俄国。德勒斯顿、纽伦堡、累根斯堡和

林茨就会成为我们同俄国毗连的边防城市；我国在南部的地位，对

斯拉夫人来说，至少会变得像在查理大帝以前那样（但在西部，福

格特却不允许我们返回到路易十五时代），我们也就得勾销我国一

千年的历史。

同波兰所起的那种作用相比，波希米亚能够起更好的作用。只

要把布拉格变成一个设防阵地，并在莫尔多瓦河和艾盖尔河流入

易北河的汇流处建筑一些辅助堡垒，在波希米亚的俄军就能够泰

然等待一开始就分散地从巴伐利亚、奥地利和勃兰登堡开来的德

军，使其中较强的受到堡垒的迎击，而把较弱的各个击破。

我们来看一看中欧的语言分布图，譬如，就拿斯拉夫的一个权

威性资料——沙法里克的ｓｌｏｖａｎｓｋＤ
′

 ｚｅｍｅｖｉｄ
４９３
来说吧。在这一

分布图上，斯拉夫语言的界线从施托尔佩附近的波美拉尼亚沿海

地区起，经过雅斯特罗夫，到达涅茨河上的荷德捷日以南，然后向

西通往梅泽里茨。但是从这里起，它向东南急转直下。在这里，德

国的西里西亚大楔子深深地插在波兰和波希米亚之间。在莫拉维

亚和波希米亚，斯拉夫语言又远远地向西移；的确，它同周围的德

语区犬牙交错，这里也有一些德国城市和一些零星分散的德语区，

而且在北方，整个维斯拉河下游和东西普鲁士的得天独厚地区都

是讲德语的，它们往前移动是不利于波兰的。在波兰语的最西点和

捷克语的最北点之间，在德语区中间，有一个孤零零的温德—鲁日

伊策语区，然而，这个地区几乎割断了西里西亚。

对拥有波希米亚的俄国泛斯拉夫主义者福格特来说，无疑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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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斯拉夫国家的自然疆界在哪里的。这条疆界从梅泽里茨直通

利贝罗泽和吕本，然后到达易北河同波希米亚边境山脉的交叉点

以南，再往前通至波希米亚和莫拉维亚的西南部边境。这条线以东

全是斯拉夫地区；混杂在斯拉夫地区里的几块德国的和其他外族

的土地，不可能较久地阻碍伟大的斯拉夫整体的发展；况且，它们

也没有权利继续留在原地方。既然接受了这种“泛斯拉夫主义的现

状”，那末不言而喻，在南部也必须对边界进行类似的修改。在南

部，也有一个不受欢迎的德国楔子插在北部和南部的斯拉夫人中

间，占据了多瑙河谷和施梯里亚阿尔卑斯山脉。福格特不会容忍这

一个楔子，而且要使奥地利、萨尔茨堡、施梯里亚和克伦地亚的德

国部分完全并入俄国。用“民族原则”的久经考验的方法来改组斯

拉夫—俄罗斯帝国，使一些马扎尔人和罗马尼亚人以及各种土耳

其人落到俄国手里（要知道，“好心的沙皇”在征服切尔克西亚和消

灭克里木的鞑靼人时，也是为了给“民族原则”增光），作为对他们

插入北部斯拉夫人和南部斯拉夫人之间的一种惩罚，福格特把这

一点解释成对奥地利的有意刺激。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德国人失去的只不过是东西普鲁士、西里

西亚、勃兰登堡和萨克森的一部分、整个波希米亚、莫拉维亚以及

奥地利（不包括提罗耳，因为它的一部分按“民族原则”应划给意大

利），——失去的只不过是这一切加上我国的民族生存！

但是，我们不妨暂且谈一谈：如果加里西亚、波希米亚和莫拉

维亚变成俄国的，那将会产生什么结果！

在这种现状下，德意志的奥地利，德意志的西南部和德意志的

北部便永远也不可能采取一致行动，除非——这会是必然的，——

在俄国的领导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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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格特强迫我们德国人唱他的巴黎人在１８１５年唱过的歌：

    《ＶｉｖｅＡｌｅｘａｎｄｒｅ，

  Ｖｉｖｅｌｅｒｏｉｄｅｓｒｏｉｓ

  Ｓａｎｓｒｉｅｎｐｒéｔｅｎｄｒｅ，

  Ｉｌｎｏｕｓｄｏｎｎｅｄｅｓｌｏｉｓ》①

  这样，福格特在１８５９年曾想通过“北方的白天使”和“南方的

白天使”之间的同盟来实现的福格特式的“民族原则”，按他本人的

意见，首先应当表现在波兰民族在俄国内部的溶化，马扎尔民族在

俄国内部的灭亡和德国民族在俄国内部的消失。

这次我没有提到他的原著即丹屠出版的小册子，因为我掌握

了一段颇有说服力的妙不可言的引文，证明他在这里一半隐约其

词一半道破了的、从土伊勒里宫发出的一个口号正在全面地实现。

在１８５９年５月２—１６日的一期“思想和行动”４９４上，马志尼预言了

后来发生的事变，他并且指出：亚历山大二世和路易·波拿巴之间

缔结的同盟的第一条是：《ａｂｂａｎｄｏｎｏａｓｓｏｌｕｔｏｄｅｌｌａＰｏｌｏｎｉａ》（法

国完全拒绝支持波兰，福格特则译为：“最终填平横在波兰和俄国

之间的鸿沟”）。

《Ｃｈｅｌａｇｕｅｒｒａｓｉｐｒｏｌｕｎｇｈｉｅａｓｓｕｍａ…ｐｒｏｐｏｒｚｉｏｎｉｅｕｒｏｐｅｅ，

ｌｉｎｓｕｒｒｅｚｉｏｎｅｄｅｌｌｅｐｒｏｖｉｎｃｉｅｏｇｇｉｔｕｒｃｈｅｐｒｅｐａｒａｔａｄｉｌｕｎｇａｍａｎｏ

ｅｑｕｅｌｌｅｄｅｌｌＵｎｇｈｅｒｉａ，ｄａｒａｎｎｏｃａｍｐｏａｌｌＡｌｌｉａｎｚａｄｉｒｉｖｅｌａｒｓｉ…

Ｐｒｉｎｃｉｐｉｒｕｓｓｉｇｏｖｅｒｎｅｒｅｂｂｏｌｅｐｒｏｖｉｎｃｉｅｃｈｅｓｕｒｇｅｒｅｂｂｏｓｕｌｌｅ

ｒｏｖｉｎｅｄｅｌｌＩｍｐｅｒｏＴｕｒｃｏｅｄｅｌｌＡｕｓｔｒｉａ…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ｉｎｏｄｉ

０５５ 卡·马 克 思

① “万岁！亚历山大，

万岁！王中之王，

你赐给我们法律，

却不要一点报酬。”——编者注



Ｒｕｓｓｉαèｇｉàｐｒｏｐｏｓｔｏａｉｍａｌｃｏｎｔｅｎｔｉｕｎｇｈｅｒｅｓｉ》（见１８５９年５月

２—１６日“思想和行动”）（“如果战争继续下去而且发展成欧洲规模的战争，

那末，早已准备就绪的现今土耳其各省的起义和匈牙利的起义，就会使同盟

有可能采取明显的形式…… 俄国的公爵们将治理在土耳其帝国和奥地利

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各个国家…… 俄国大公康斯坦丁已被指定给心怀不

满的匈牙利人了。”）

然而，福格特的亲俄是奉命的。在这点上，他仅仅是遵照土伊

勒里宫发出的口号办事，仅仅是竭力为德国设下圈套，这些圈套是

路易·波拿巴和亚历山大二世商妥为应付反奥地利战争万一发生

某种转变时用的；事实上他只是在奴颜婢膝地重复他的巴黎原著

中的泛斯拉夫主义词句。实际上，他所干的勾当就是唱“路易之

歌”４９５：

    《Ｅｉｎａｎｋùｎｉｎｇｗèｉｚｉｈ，ｈｅｉｚｉｔｈｅｒＨｌùｄｏｗｌｇ

  ｔｈｅｒｇｅｒｎｏＧｏｄｅ〈即各民族〉ｄｉｏｎｏｔ》

  〔“我知道有一个名叫路易的国王；

  他非常热忱地为上帝〈即各民族〉效劳。”〕

  我们在前面听过了福格特对撒丁的颂扬，说它“甚至赢得了俄

国的尊重”。现在有这样一个对比：

  他说：“在〈普鲁士的〉声明里，没有谈到奥地利…… 如果北美和交趾支

那之间发生战争，那末，声明也可以这样写的。可是声明里却特别强调了普鲁

士的德意志使命，它的德意志职责，旧普鲁士。因此，法国〈而按他在第２７页

上所说的法国是：“归根到底，法国现在不过是它的统治者的形体”〉正在通过

‘通报 和其他报刊滥加赞扬。——奥地利发狂了。”（“研究”第１８页）

  从路易·波拿巴通过“通报”和十二月政变的其他报刊对普鲁

士滥加赞扬来看，普鲁士对自己的“德意志使命”的理解是正确的。

真是恬不知耻！我们不禁想起了：福格特由于对“北方的白天使”彬

１５５福格特先生——八、达 达·福格特和他的研究



彬有礼，说只有奥地利破坏１８１５年条约而且只有奥地利侵占克拉

科夫。他现在又同样友好地为“南方的白天使”效劳。

  “这个教会国家，卡芬雅克，这位保守的共和党代表人物和加格恩的在军

事上的同类货色〈也是一个对处！〉，对这个国家的共和国〈教会国家的共和

国！〉犯下了卑鄙的杀人罪〈对一个国家的共和国犯下了杀人罪！〉，然而，杀人

罪并未能帮助他获得总统的职位。”（同上，第６９页）

  总之，是卡芬雅克，而不是路易·波拿巴对罗马共和国犯下了

“卑鄙的杀人罪”！卡芬雅克的确曾在１８４８年１１月派遣一个分舰

队前往契维塔未克基亚充当教皇的私人警卫。不过，只是在第二

年，只是在卡芬雅克竞选总统失败后过了几个月，只是在１８４９年

２月９日，教皇的世俗权力才被废除，罗马才成立共和国，可见，卡

芬雅克不可能消灭在他执政时期还不存在的共和国。由于路易·

波拿巴多次庄严地保证，说他的目的只是在于阻挠奥地利所计划

的对罗马国家的入侵，才从国民议会骗到了他远征罗马所必需的

费用，然后在１８４９年４月２２日派乌迪诺将军率领１４０００人前往

契维塔未克基亚。大家知道，赖德律 洛兰和山岳党决定要为“对罗

马共和国的卑鄙的杀人罪”（因为这同时是对“法国宪法的卑鄙的

破坏”和“对国民议会决议的卑鄙的破坏”）进行报复，决定要向所

有这一切卑鄙行径的祸首——路易·波拿巴进行报复，即对他进

行审讯，成了１８４９年６月１３日巴黎大灾难４９６的开端。我们看到，

这位政变的可耻的造谣者卡尔·福格特，为了使各民族、特别是意

大利民族的解放者的“路易”先生的使命不致遭到任何怀疑，竟多

么“卑鄙地”、多么无耻地在伪造历史。

福格特记得“新莱茵报”曾经写过：在法国，小农阶级同流氓无

产阶级一起构成了ＢａｓＥｍｐｉｒｅ〔衰落时期的帝国〕的唯一基础。他

２５５ 卡·马 克 思



把这句话说成了这样：

  “目前的帝国在有教养的人中间没有拥护者，在法国资产阶级中间没有

拥护者——支持它的只有两类群众：军队和既不会读也不会写的农村无产阶

级。但是这二者构成居民的十分之九。这是能够用来粉碎反抗的组织强大的

工具，是一群除了选票就一无所有的抵押债务的奴隶。”（第２５页）

  法国的非城市居民，军队也包括在内，不到全体居民的三分之

二。福格特把少于三分之二变成了十分之九。他把法国的全部非

城市居民，其中约有五分之一是富裕的土地占有者，而另外还有五

分之一是无地的和穷苦的人，统统变成了小农，“抵押债务的奴

隶”。最后，他根本取消了法国（除了城市以外）的会读会写的本领。

从前他伪造历史，现在他又伪造统计数字，来为他的英雄扩大宝

座。现在，这位英雄正在自己把自己摆上这一宝座。

  “因此，事实上，归根到底，法国现在不过是它的统治者的形体，马松〈也

是一个权威〉曾这样谈论过这位统治者：他有国家活动家和君主的优良品质，

有不可动摇的意志，他严守分寸，有坚定不移的决心，有一颗刚强的心，有高

超而富有独创性的智慧，而且特别铁面无情。”（同上，第２７页）

     《Ｗｉｅｓａｅｌｅｃｌｌｃｈｅｓｔａｔｉｍａｎ

ａｌｌｅｚｄａｚｄａｚｅｒｂｅｇａｔ！

ｗｉｅ ｇａｒ ｓｌｎ ｌｌｐ ｚｅ ｗｕｎｓｃｈｅ ｓｔａｔ！

ｗｉｅ ｇａｎｔ ｌｍ ｓｏ ｇｅｌｌｃｈｅ ｉｎｅｉｎ

ｄｉｅ ｆｌｎｅｎ ｋｅｉｓｅｒｌｌｃｈｅｎ ｂｅｉｎ》

              （Ｔｒｉｓｔａｎ）①

３５５福格特先生——八、达 达·福格特和他的研究

① “在他的一举一动中

能否挑出什么毛病？

他的优美而纤细的身段

加上匀称而至尊的双眼

谁能用言语来描绘？”

（斯特拉斯堡的哥特弗利德“特里斯坦和伊卓尔达”）。——编者注



福格特从他的马松手中夺过手提香炉，以便亲自把它摇来晃

去。他在马松式的美德目录里加上：“冷静持重”、“施展计谋的巨

大才干”、“蛇一般聪明”、“坚忍”（第２８页），随后，像前室的塔

西佗那样嘟囔什么“这个统治权的起源是恐怖”，这无论如何是荒

谬的。首先，他必须把他的英雄的小丑形象，戏剧性地装扮成伟

大人物，因此，“小拿破仑”４９７就变成这位“左右未来的人物”（同

上，第３６页）。

  福格特喊道：“如果目前的情况也使他的〈左右未来的人物的〉统治发生

变化〈说得多么谦虚：变化！〉，那末我们方面就一定热烈地祝贺成功，虽然

现今我们面前并没有出现这样的远景。”（同上，第２９页）

  这位满心祝贺成功的颇有同情心的小子装得怎样一本正经，

可以从下面这段话看出来：

  “但是，在
·
持
·
续
·
和
·
平的局面下，国内状况将因此

·
日
·
益变得

·
更
·
加
·
动
·
荡不宁，

因为法国军队同一些有教养的人的党派所保持的关系，例如，就比在德意志

各邦、在普鲁士和奥地利所存在的关系要密切得多；因为正是这些党派能在

军官中间得到响应，所以，有朝一日，皇帝所拥有的政权的唯一有积极作用

的支柱可能从他的手中滑掉。”（同上，第２７页）

  这样看来，在“持续和平”的局面下，“国内状况”已“日益”变得

“更加动荡不宁”。因此，福格特应当竭力使路易·波拿巴易于破坏

和平。军队，他的“政权的唯一有积极作用的支柱”，有从他的手中

“滑掉”的危险。所以，福格特证明：欧洲的任务在于借助意大利的

“局部”战争，重新使法国“军队”拴在路易·波拿巴的手上。的确，

１８５８年底，巴登格，这位被巴黎人无礼地称之为“伯父的侄子”的

人所扮演的角色，看来要以可怕的结局告终。１８５７—１８５８年的普

４５５ 卡·马 克 思



遍商业危机，使法国工业瘫痪了。① 政府为了制止危机尖锐化而采

用的手段，使这场灾难变成了慢性的，因而法国的商业停滞状态一

直拖延到意大利战争爆发。另一方面，１８５７—１８５９年粮价暴跌，从

而各种ｃｏｎｇｒèｓａｇｒｉｃｏｌｅｓ〔农户代表大会〕都开得怨气冲天，说由于

粮价低落和高额税收，法国农业将无法维持下去。路易·波拿巴发

布命令，责成全法国的面包师设置粮仓，企图用这种办法来人为地

提高粮价，他的这种可笑企图只不过暴露了他的政府束手无策和

仓皇失措。

政变制度的对外政策，只不过是要想扮演拿破仑的企图的一

系列失败——只不过是总以正式的退却告终的一些袭击。路易·

波拿巴对美利坚合众国使用的阴谋，他想恢复奴隶贩卖所采取的

手段４９８，他对英国的装模作样的威胁，就是如此。路易·波拿巴当

时对瑞士、撒丁、葡萄牙和比利时——尽管在比利时他甚至无法阻

挠安特卫普的设防，——擅自采取的无耻举动，更明显地证明了他

在大国面前的惨败。在英国议会里，“小拿破仑”已成了惯用语，而

“泰晤士报”在１８５８年的总结文章中，则带着嘲笑的口吻把“铁人”

改称为“树胶人”。其实，奥尔西尼的炸弹已像闪电似的照明了法国

的国内状况。事实表明，路易·波拿巴的制度仍然像政变初期一样

不巩固。《Ｌｏｉｓｄｅｓｕｒｅｔéｐｕｂｌｉｑｕｅ》
４９９
暴露了他的完全陷于孤立的

状态。他不得不把政权让给他自己的将军们。法国按照西班牙的

方式分成了五个镇守司令区，这是一件破天荒的事情。成立摄政政

５５５福格特先生——八、达 达·福格特和他的研究

① 的确，正是工业繁荣使路易·波拿巴制度能够维持这么久。由于澳大利亚和

加利福尼亚的发现及其对世界市场的影响，使法国的出口额增加了一倍多，达

到了前所未有的规模。一般说来，二月革命归根到底因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

亚而遭到了失败。



府以后，佩利西埃实际上被认为是法国的最高掌权者。
５００
但是恢复

ｔｅｒｒｅｕｒ〔恐怖手段〕已不再使人感到可怕了。奥斯特尔利茨会战的

荷兰侄子不是显得令人害怕，而是显得丑陋可笑了。５０１蒙塔郎贝尔

能在巴黎扮演汉普顿，贝利耶和杜弗尔能在他们的法庭辩护词中

道出资产阶级的希望，而蒲鲁东则能在布鲁塞尔宣扬附有ａｃｔｅ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ｅｌ〔补充条例〕的路易 菲力浦主义
５０２
，可是路易·波拿巴本

人却向全欧洲承认了玛丽安娜的威力日益壮大。在夏龙起义５０３期

间，军官们听到巴黎宣布成立共和国的消息后，不是去猛攻起义

者，而是首先热心地向省政府打听巴黎成立共和国是不是真

的，——这有力地证明了，甚至军队也把复辟帝国看做是一出已演

到最后一场的哑剧。巴黎傲慢无礼的军官们的可耻决斗是同使十

二月十日帮的头目们声誉扫地的可耻交易同时并存的！英国的帕

麦斯顿内阁由于同路易·波拿巴的结盟而倒台了！５０４最后是，国库

的状况，只有采取非常手段才能把它充实起来！在１８５８年底，Ｂａｓ

Ｅｍｐｉｒｅ〔衰落时期的帝国〕的状况就是如此。要么虚有其表的假帝

国政权必然垮台，要么必须使由１８１６年条约所规定的疆界以内的

拿破仑帝国的可笑丑剧收场。但是，为此就要求一种局部战争。当

时只要出现同欧洲开战的前景，就足以使法国发生爆炸。每一个小

孩子都懂得霍斯曼在英国议会里所说的话：

  “我们知道，当我们的动摇态度促使法国皇帝的对外政策得到成功时，法

国将会支持它的皇帝，但是我们有理由认为，一旦我们对他进行坚决的反抗，

法国就会把他抛弃。”

  一切都由能不能使战争局部化来决定，也就是说，进行战争要

得到欧洲最高当局首肯。最初，法国本身需要用一系列虚假的和平

谈判和谈判的再三失败来逐步准备战争。但是，路易·波拿巴在这

６５５ 卡·马 克 思



里也陷入了窘境。英国驻巴黎大使考莱勋爵带着路易·波拿巴提

出的并得到英国（得比）内阁同意的建议前往维也纳。在那里（见上

引的蓝皮书），这些建议在英国的压力下出乎意料地被接受了。考

莱还没有来得及返回伦敦报告争端已得到“和平解决”，突然传来

一个消息，说路易·波拿巴已放弃了他自己的建议，而同意俄国提

出的建议，即召开会议来商定反对奥地利的措施。只是由于俄国的

干预，战争才变成了可能。如果俄国不再需要路易·波拿巴执行它

的计划，——或者是为了同法国共同实现这些计划，或者是为了通

过法国的打击使奥地利和普鲁士变成它的优柔寡断的工具，——

那末，路易·波拿巴当时就已被推翻了。但是，尽管得到了俄国的

暗中支持，尽管得到了在贡比臬赞同普伦贝尔密谋５０５的帕麦斯顿

的允许，可是一切仍然取决于德国的行动，因为：一方面，在英国还

是托利党内阁当政，另一方面，一旦发生欧洲战争，就可能使当时

法国暗中对波拿巴制度所抱的不满情绪突然迸发。

福格特自己失口说，他唱“路易之歌”，并不是由于同情意大

利，也不是由于害怕怯懦而保守的、既束手无策又粗野无礼的奥地

利专制制度。相反地，他认为：如果奥地利——顺便说一说，它是被

迫开始战争行动的，——甚至一开始就在意大利取得了胜利，那

末，

  “在法国无论如何会爆发革命，蒂国会崩溃，一个崭新的未来会到来”（同

上，第１３１页）。他认为，“归根到底，奥地利军队在法国人民的解放力量面前

将是支持不住的”（同上）；还认为，“所向无敌的奥地利武装力量，在法国、意

大利和匈牙利的革命中，会给自己树立敌人，这种敌人必定会把奥地利军队

消灭”。

  但是，对福格特来说，重要的并不是使意大利摆脱奥地利的桎

７５５福格特先生——八、达 达·福格特和他的研究



梏，而是使法国俯首听命于路易·波拿巴。

难道还需要证据来证明福格特不过是土伊勒里宫里能操腹语

的小丑手中的无数外语传声筒之一吗？

不应该忘记，正当路易·波拿巴最初发现自己的解放各民族、

特别是意大利民族的使命时，法国正在演出一幕史无前例的戏剧。

整个欧洲都对法国拒绝接受《ｉｄéｅｓｎａｐｏｌéｏｎｉｅｎｎｅｓ》
５０６
所表现的那

种坚忍不拔的顽强精神而感到惊讶。甚至立法团的《ｃｈｉｅｎｓｓａ

ｖａｎｔｓ》〔“有学问的狗”〕用以欢迎莫尔尼的和平保证所表现的热

情；“通报”时而斥责国民对物质利益孜孜以求、时而斥责国民缺乏

爱国的毅力、时而斥责国民怀疑巴登格这个统帅的政治智慧和天

才等等所用的不满腔调；告法国各商会的官方安抚ｍｅｓｓａｇｅｓ〔文

告〕；皇帝的《éｔｕｄｉｅｒｕｎｅｐｕｅｓｔｉｏｎｎｅｓｔｐａｓｌａｃｒéｅｒ》〔“研究问题

不等于提出问题”〕的保证，——所有这些大家都还记忆犹新。对这

一出异乎寻常的戏剧感到惊讶的英国报刊，满纸都是好心的胡言

乱语，说法国人的性格已发生和平主义的转变；交易所在议论“会

不会打仗”的问题，把它看做是希望打仗的路易·波拿巴同不希望

打仗的国民之间的一场“决斗”；人们在打赌谁将获胜，是国民还是

“他伯父的侄儿”。我只想从伦敦的“经济学家”５０７杂志引证几处来

阐明一下当时的情况，这家杂志是西蒂区的机关报，是意大利战争

的预言者，是威尔逊（不久前去世的印度财政大臣和帕麦斯顿的工

具）的产儿，它享有很大威望。

  “被它所引起的巨大激动弄得惶惶不安的法国政府，现在采取了安抚手

段。”（１８５９年１月１５日“经济学家”）

  １８５９年１月２２日的一期“经济学家”，在一篇题为“法国皇帝

的实际权限”的文章里写道：

８５５ 卡·马 克 思



  “皇帝关于意大利战争的计划不论能否实现，但至少有一点是不容争辩

的：他的计划遭到了强烈的、看来是出乎意料的反抗；这种反抗表现于法国舆

论对计划表示冷漠的态度，表现于对皇帝的计划根本不予同情…… 他提出

要战争，而法国人民却只表现出惊慌和不满，国家纸币贬值，对税吏的恐惧，

彻底扑灭了尚武精神和政治热情，国家的商业部门陷入混乱状态，农业地区

由于害怕又要征兵和增加捐税而流露出不满和消极情绪；把皇帝的制度看成

是一种反对无政府状态的ｐｉｓ ａｌｌｅｒ〔下策〕而给以最有力支持的那个政界，

也由于同样的原因反对战争；总之，很明显，路易·波拿巴发现各阶级居民都

对打仗、甚至对为意大利打仗抱着广泛而深刻的反对态度，这种态度是他不

曾料想到的。”①

  为了同法国人民的这种情绪相对立，丹屠出版的那一部分原

著小册子问世了，这些小册子“以人民的名义”向“皇帝”提出下列

要求：“帮助法国最终庄严地从阿尔卑斯山扩展到莱茵河”，并且不

再阻挠“尚武精神”和“人民要求解放各民族的意愿”。福格特竟同

十二月的娼妇们一鼻孔出气。正当法国坚定地要求和平的意愿引

起欧洲惊奇的时候，福格特却发现“现在，这个好动的人民〈法国

人〉看来充满了尚武情绪”（同上，第２９、３０页），发现路易先生不过

是在追随“盛行的时代思潮”，而这种思潮恰好表现在要求“各民族

独立”这样一种意愿上（同上，第３１页）。当然，他不相信他所写的

任何一个字。他在号召民主派同他进行合作来宣传波拿巴主义的

９５５福格特先生——八、达 达·福格特和他的研究

① 在考莱勋爵离职期间，在巴黎代替他的那位切尔西勋爵写道：《Ｔｈｅｏｆｆｉｃｉａｌ

ｄｉｓａｖｏｗａｌ〈载于１８５９年３月５日“通报”〉ｏｆａｌｌｗａｒｌｉｋｅｉｎｔｅｎｔｉｏｎｓｏｎｔｈｅ

ｐａｒｔｏｆｔｈｅＥｍｐｅｒｏｒ，ｔｈｉｓＩｍｐｅｒｉａｌｍｅｓｓａｇｅｏｆｐｅａｃｅ，ｈａｓｂｅｅｎｒｅ

ｃｅｉｖｅｄｂｙａｌｌｃｌａｓｓｅｓｏｆＰａｒｉｓｗｉｔｈｆｅｅｌｉｎｇｓｏｆｗｈａｔｍａｙｂｅｃａｌｌｅｄｅｘ

ｕｌｔａｔｉｏｎ》（１８５９年１—５月出版的意大利事件的蓝皮书， ８８）。（“皇帝正式

放弃一切尚武意图，皇帝的这个和平通告，已为巴黎各阶级异常热烈地接受

了。”）



那个“纲领”中，详尽地说过：意大利战争在法国是不受欢迎的。

  “最初，我看不出对莱茵河有什么危险；但危险可能是后来出现的，在那

里或者在英国作战也许会使路易·波拿巴变成几乎是众望所归的人物，可是

在意大利作战却是不受欢迎的。”（“主要著作”第３４页，文件）①

  如果丹屠出版的一部分原著小册子竭力用传统的征服幻影来

使法国人民摆脱“和平的昏睡状态”，并竭力使路易·波拿巴的个

人愿望借国民的嘴巴说出来，那末，以“通报”为首的另一部分

小册子的任务，首先是使德国相信：皇帝厌恶摄取领土，他的理

想的使命是要成为解放各民族的救世主。一方面证明他的政策大

公无私，另一方面证明他有解放各民族的意愿，这些证据都是很

容易背得烂熟的，因为这些证据经常在重复，而且老是在围绕着

两个基本点转来转去。证明十二月政策大公无私的证据就是克里

木战争。证明解放各民族的意愿的证据就是库扎上校和罗马尼亚

民族。在这里，调子是直接由“通报”定的。见１８５９年３月１５日

“通报”论克里木战争。１８５９年４月１０日“通报”是这样论述罗

马尼亚民族的：

  “它〈法国〉希望，不论在德国或者在意大利，经条约承认的民族能保

存下来，甚至强大起来。——至于多瑙河各公国，那末，他〈皇帝〉曾不辞

劳苦地帮助这些省份的合法愿望得到胜利，以便确保欧洲的这一部分也有建

立在民族利益基础上的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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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Ｎｏｔａｂｅｎｅ〔注意〕：福格特在他的“研究”中，同“通报”和他的丹屠出版的原著

小册子一起再三地说：“独特的命运无常使这个人（路易·波拿巴）以民族解放

者的姿态出现在最前列”（第３５页）；“当在民族解放范围内遵循这一政策的时

候，必须协助它”，并且“必须等待由这位左右未来的人物来进行这种解放”（第

３６页）。相反地，福格特在写给民主派先生们的“纲领”中却说：“我们能够而且

应当预防来自这种人方面的帮助。”（“主要著作”第３４页，文件）



  并见１８５９年初丹屠出版的小册子“拿破仑第三和罗马尼亚问

题”５０８。它是这样谈论克里木战争的。

  “最后，法国为所流的鲜血、为欧洲利益而在东方所耗费的千百万金钱要

求过什么补偿呢。”（丹屠出版的“问题的实质”１８５９年巴黎版第１３页）

  福格特把这个在巴黎一再重复的题目，用德文阐述得非常成

功，以致艾·阿布，波拿巴主义的这只嘁嘁喳喳的喜鹊，竟好像是

把福格特的德文译文倒译成了法文。见“一八六○年的普鲁士”５０９。

在这本书里，我们又碰到了克里木战争和摩扎上校治理下的罗马

尼亚民族。

  福格特跟着“通报”和丹屠出版的原著小册子说：“但是有一点，无论如何

我们是知道的：法国没有侵占过〈克里木的〉一寸土地；如果是伯父，在胜利的

远征以后就不会满足于在军事艺术中形成的那种优势的区区成果。”（“研究”

第３３页）“然而，这就表现出同旧的拿破仑政策不一样的重大区别。”（同

上）①

１６５福格特先生——八、达 达·福格特和他的研究

① 其实，“小拿破仑”纵谈解放各民族的空话，也是从真拿破仑那里抄袭来的。例

如，１８０９年５月，拿破仑从雪恩布龙发布了告匈牙利人书，其中就说：“匈牙利

人！你们重新获得独立的时刻已经到了…… 我对你们毫无所求。我只希望

看见你们成为自由而独立的人民。你们同奥地利的关系是你们的一种灾难，

等等。”１７９７年５月１６日，波拿巴同威尼斯共和国签订了一个条约，它的第一

条说：“今后法国同威尼斯共和国应当和睦相处”。三天以后，他在一份秘密紧

急报告中向法国督政府公开了他利用这个和约所追求的目的。该紧急报告是

这样开头的：“兹送上我同威尼斯共和国所缔结的条约，根据这个条约规定，巴

拉盖·狄利埃将军已率领五六千名兵士占领了一个城市。我曾利用这个和约

追求各种目的”。他在谈到最后一个目的时说：“压制可能在欧洲出现的一切

谈论，因为现在有人会觉得：我们占领威尼斯是威尼斯人自己热烈要求的一种

临时行动。”又过了两天，即５月２６日，波拿巴写信给威尼斯市政委员会说：

“在米兰签订的条约，暂时可能由市政委员会签字，秘密条款由它的三个委员



  好像福格特要向我们证明：“小拿破仑”并不是真拿破仑！福格

特可以用同样的权利在１８５１年预言：侄儿——除了斯特拉斯堡冒

险、远征布伦和萨托里的腊肠阅兵之外，他根本拿不出什么货色来

同第一次意大利战争和远征埃及相比，——永远不会模仿雾月十

八日５１１，更不会给自己戴上皇冠。然而，在这里却存在着“同旧的拿

破仑政策不一样的重大区别”。进行反对欧洲同盟的战争和在欧洲

同盟的允许下进行战争，——这是另一个区别。

“光荣的克里木战役”，在这一战役中，法国、英国、土耳其和撒

丁联军两年以后“占领了”俄国的半个要塞，但为此却让俄国夺得

了土耳其的整个要塞（卡尔斯），并且在巴黎会议上签订和约５１２时

不得不谦逊地“请求”敌人“允许”他们能顺利地把自己的军队调回

国去，——的确，把这个战役说成是什么战役都可以，只是不能把

它说成是“拿破仑式的”。总而言之，它只在巴赞库尔的小说５１３里
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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⒇ 签字。我将始终不渝地竭尽我的全力，向你们证明我是希望巩固你们的自由

的，并希望终于看到不幸的意大利，将成为自由的、摆脱一切外国人的羁绊而

获得独立的意大利，在世界舞台上得到它应有的地位。”几天以后，他写信给巴

拉盖·狄利埃将军说：“接到此信后，即往访威尼斯临时政府，向它说明：根据

现在使法兰西共和国同威尼斯共和国联合起来的各项原则，并为了法兰西共

和国对威尼斯共和国予以直接保护起见，必须把共和国的舰队提高到令人尊

敬的高度。您要利用这一借口占有一切，同时不要忘记，应同威尼斯人和睦相

处，并应召募共和国的所有水手为我们服务，但随时随刻都要以威尼斯的名义

讲话。简言之，您必须把所有海军装备和军舰从威尼斯港调往土伦。根据条约

的秘密备款，威尼斯人应向法兰西共和国的土伦舰队提供价值３００万的装备，

但我为了法兰西共和国的利益，意欲占有威尼斯的所有船只和它的全部海军

装备供土伦使用”（见“拿破仑的机密函件”七卷集１８１７年巴黎版５１０）。这些命

令丝毫不盖地被执行了；可是当威尼斯遭受掠夺而失去它的全部陆海军装备

之后，拿破仑竟毫不犹豫地把他的新盟国，他曾庄严宣誓要不顾一切危险予以

保护的解放了的威尼斯共和国置于奥地利的专制桎梏之下。



才是光荣的。但是克里木战争暴露了许多问题。路易·波拿巴出

卖了假盟友（土耳其），以便同假敌人结成同盟。巴黎和约的第一

个结果是牺牲了“切尔克西亚民族”，是俄国人完全消灭了克里木

的鞑靼人以及使波兰和瑞典的民族希望破灭，这种希望原是寄托

在西欧对俄国的十字军征讨上的。而从克里木战争中得出的另一

个教训是：路易·波拿巴不敢再进行第二次克里木战争，不敢失

掉旧军队和欠下新国债，以换取大家承认法国有足够的财富来

《ｄｅｐａｙｅｒｓａｐｒｏｐｒｅｇｌｏｉｒｅ》〔“为自己的光荣付出代价”〕，换取路

易 拿破仑的名字在一项欧洲条约里出现，换取“欧洲保守的报刊

和王朝的报刊”都照福格特的高度评价（同上，第３２页）一致承

认“皇帝圣上的勇武、贤明和有节制”，换取当时整个欧洲把真拿

破仑才受之无愧的全部ｈｏｎｎｅｕｒｓ〔荣誉〕都献给他，但只要路易

·波拿巴照路易 菲力浦的榜样适当地使自己保留在“实际上明智

的疆界之内”，即保留在１８１５年条约规定的疆界之内，并且一刻

也不忘记那根把小丑同他所扮演的英雄分开来的细线。政治上的

鬼蜮伎俩、君主和社会状况——这些情况使十二月帮的头目能够

起初在法国境内、然后在法国境外扮演拿破仑的角色，——这一

切的确都是他的时代所特有的，但对伟大的法国革命的编年史来

说却是不适宜的。

  “但至少事实仍然是这样：目前法国在东方的政策是符合一个民族〈罗马

尼亚民族〉力求团结的意愿的。”（“研究”第３４、３５页）

  上面已经提到，库扎所保持的位置，或者是留给一个俄国总

督，或者是留给一个俄国诸侯的。在“一八六○年的欧渊”地图上，

作为诸侯出现的是梅克伦堡大公。当然，俄国把罗马尼亚的这种解

放的全部ｈｏｎｎｅｕｒｓ〔荣誉〕都归于路易·波拿巴，而它自己则取得

３６５福格特先生——八、达 达·福格特和他的研究



这一解放的一切实际利益。阻碍路易·波拿巴进一步实现他的善

良意图的是奥地利。因此，意大利战争应当把奥地利从一种障碍物

变为一种工具。

早在１８５８年，土伊勒里宫里能操腹语者就已利用他的无数传

声筒，围绕“罗马尼亚民族”这个题目吹奏了各种变调曲。因此，福

格特的权威人士科苏特先生于１８５８年１１月２０日在格拉斯哥的

讲演中就能给以回答：

  “瓦拉几亚和莫尔达维亚正在获得一部在秘密外交洞穴里制订出来的宪

法…… 实际上，它恰好是赏赐给俄国的一部宪章，让它在多瑙河各公国作

威作福”（《Ｉｔ ｉｓ ｉｎ ｒｅａｌｉｔｙ ｎｏ ｍｏｒｅｎｏｒｌｅｓｓｔｈａｎａｃｈａｒｔｅｒ

ｇｒａｎｔｅｄｔｏＲｕｓｓｉａｆｏｒｔｈｅｐｕｒｐｏｓｅｏｆｄｉｓｐｏｓｉｎｇｏｆｔｈｅＰｒｉｎｃｉｐａｌｉ

ｔｉｅｓ》）

  因此，路易·波拿巴在这些公国里滥用“民族原则”，是为了掩

盖他把多瑙河各公国转送给俄国，正如奥地利政府在１８４８—１８４９

年滥用“民族原则”，是为了借助塞尔维亚人、斯洛文尼亚人、霍尔

瓦提人和瓦拉几亚人等等来绞杀马扎尔人和德国人的革命一样。

罗马尼亚人民，——而为他们操心的既有俄国驻布加勒斯特

的领事，又有利欲熏心的莫尔达维亚—瓦拉几亚的贵族流氓；其中

多数流氓甚至不是罗马尼亚人，而是一群从外国跑来的形形色色

的亡命之徒，仿佛是一个东方的十二月帮，——罗马尼亚人民一如

既往地在极其丑恶的徭役制的桎梏下受苦受难，而这种徭役制只

有俄国人借助于“组织规程”才能组织起来的，只有东方的ｄｅｍｉ

ｍｏｎｄｅ〔半上流社会〕才会予以支持的。

福格特为了用自己的一套词藻去美化从丹屠出版的原著中借

用来的智慧，他这样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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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方的一个皮蒙特已够使奥地利操心的了，它不需要东方再来一个。”

（同上，第６４页）

  皮蒙特侵略意大利的土地。因此，多瑙河各公国——土耳其的

最不好战的地区——就应当侵占罗马尼亚土地，即从俄国手中夺

取贝萨拉比亚、从奥地利手中夺取特兰西瓦尼亚、泰梅希瓦拉的巴

纳特和布柯维纳吗？福格特不仅忘记了“好心的沙皇”。他还忘记

了，匈牙利在１８４３—１８４９年间看来丝毫无意于让别人从自己手中

夺走这些在一定程度上是罗马尼亚的土地，拔出剑来回答他们的

“痛苦的哀号”；他还忘记了，相反地，正是奥地利发动这个“民族原

则的宣传”去反对匈牙利的。

但是，当福格特一半是根据他从浏览过的轰动一时的一本小

册子中得到的印象，十分冷静地把“各公国的可悲状况……”说

成由“希腊人和法纳尔人的腐烂毒气”（同上，第６３页）造成的

时候，福格特的“研究”的渊博历史知识，便又光彩夺目地显露

出来了。

他甚至没有想到，法纳尔人（由君士坦丁堡的一个市区得名），

就是从十八世纪初起，在俄国人保护下在多瑙河各公国作威作福

的希腊人。有一部分就是目前又在俄国人的支配下围绕“罗马尼亚

民族”这个题目吹得天花乱坠的君士坦丁堡的卖柠檬水小贩的追

随者。

虽然北方的白天使正从东方推进并为了斯拉夫种族的光荣在

消灭各民族，南方的白天使，作为民族原则的旗手，正从相反的方

向发动进攻，但仍然

  “必须等待由这位左右未来的人物来解放各民族”（“研究”第３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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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两位天使和“德国统一的两个最大外敌”采取这些联合行动

时，即在“极其密切的联盟”（“研究”第２版的跋第１５４页）内采取

这些行动时，帝国的福格特，这位绝不是“帝国扩张者”［《Ｍｅｈｒｅｒ

ｄｅｓＲｅｉｃｈｓ》］想使德国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

  福格特说：“连目光最短浅的人现在也应当明白，在普鲁士政府同法国皇

帝政府之间存在着协议；普鲁士不会为了捍卫奥地利的非德意志省区〈当然

包括波希米亚和莫拉维亚〉而拔剑张弩；它将会同意为捍卫联邦疆土〈“非德

意志”省区除外〉尼采取的各种必要措施，但同时，它将使联邦或联邦的某些

成员不得以任何方式参与奥地利的一边，以便以后，即未来的和平谈判中取

得北德平原作为对它所作的这番努力的一种酬劳。”（“研究”第１版第１８、１９

页）

  由于福格特在反对奥地利的战争真正开始以前，就滥肆宣扬

土伊勒里宫告诉他的秘密，即普鲁士正在采取同“德国的外敌”“秘

密一致”的行动，并将为此取得“北德平原”作为“酬劳”，所以，他当

然就为普鲁士达到它的假目的大大地效劳一番。他使德意志其他

各邦政府，无论对普鲁士在战争初期的中立意图或者对它在战争

进一步发展过程中的军事准备和对最高指挥权的要求，都产生了

怀疑。

  福格特说：“德国在当前危机中不论选择什么道路，但有一点是毋庸置疑

的：把德国看成是一个整体，它应当毅然决然地走一条确定的道路，然而现在

有一个倒霉的联邦议会，等等。”（同上，第９６页）

  散布普鲁士同“外敌”携手并进，散布这种办法将导致北部平

原的被吞没等等观点，显然是要恢复联邦议会所缺少的统一。特别

要使萨克森注意：普鲁士已经一度“使它失去了它的某些最好的省

份”（同上，第９３页）。“购买亚德湾”（同上，第１５页）一事正在被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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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中。

  “当霍尔施坦要成为普鲁士〈在土耳其战争中〉合作的代价时，声名狼籍

的盗窃紧急报告事件突然使谈判发生了根本转变。”（同上，第１５页）“梅克伦

堡、汉诺威、奥登堡、霍尔施坦以及同它们毗邻的……其他德意志兄弟之邦都

成了钓饵”，——而且“一有便利机会”——“普鲁士就贪婪地向这种钓饵猛扑

过去”（同上，第１４、１５页）。

  福格特透露，路易·波拿巴这一次用这些钓饵使普鲁士上了

钩。一方面，普鲁士由于同路易·波拿巴达成了秘密“一致”，“用牺

牲它的德意志弟兄的利益将会取得”而且必然“取得北海和波罗的

海沿岸”（同上，第１４页）。另一方面，普鲁士

  “只有当由厄尔士山脉和菲希特尔山脉构成的分水岭将沿着白美因河延

伸，并进而顺美因河流域一直伸展到美因兹时，才会取得自然疆界”（同上，第

９３页）。

  德国中心的自然疆界！而且还是以一条河作为分水岭构成的！

自然地理领域中的这类发现——露在外面的渠道也应算做这类发

现（见“主要著作”），——使得“圆满的人物”同亚·冯·洪保齐名。

福格特在这样地向德意志联邦宣扬要信任普鲁士的领导权的同

时，由于不满足于“普鲁士和奥地利因德意志等等的领土而引起的

旧竞争”，又发现了它们之间的一种竞争，这种竞争“由于欧洲以外

的领土而经常发生”（同上，第２０页）。这块欧洲以外的领土显然是

在月球上。

实际上，福格特不过是把法国政府于１８５８年刊印的“一八六

○年的欧洲”地图变成语言而已。在这幅地图上，汉诺威、梅克伦

堡、不伦瑞克、霍尔施坦、黑森选帝侯国以及各式各样的瓦尔德克、

安哈尔特、利珀河等等都并入了普鲁士，而《ｌＥｍｐｅｒｅｕｒｄｅｓＦｒａ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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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ａｉｓｃｏｎｓｅｒｖｅｓｅｓ（！）ｌｉｍｉｔｅｓａｃｔｕｅｌｌｅｓ》——法国人的皇帝却保持着

自己的（！）旧疆界。“普鲁士到美因河”同时是俄国外交活动的口号

（参看上面已提到的１８３７年的报告书）。由于自然疆界、传统、宗教

信仰、方言和民族差别，就会有一个奥地利的南德意志同一个普鲁

士的北德意志相对立；德国的分裂为二就会由目前存在于德国内

部的矛盾的简化而完成，从而也就会宣布持续不断的三十年战

争５１４。

总之，按“研究”的第一版来看，普鲁士原应得到这种“酬劳”，

以报答它在战争时期使德意志联邦的剑保持在剑鞘内所作的一番

“努力”。在福格特的“研究”和法国的“一八六○年的欧洲”地图上，

根本不是路易·波拿巴，而是普鲁士要求通过法国对奥地利的战

争来扩大自己的领土和自然疆界。

然而，只是在奥法战争时期出版的“研究”第二版的跋中，福格

特才揭示出普鲁士的真正使命。普鲁士应当发动“内战”（见第２版

第１５２页）来建立“统一的中央政权”（同上，第１５３页），来使德国

加入普鲁士君主国。当俄国将从东面迫近，而奥地利将被路易·波

拿巴拴在意大利的时候，普鲁士则应当在德国发动一场王朝“内

战”。福格特向摄政王①保证说：

  “目前”在意大利“进行的鏖战，至少要占去１８５９年这一年”，“然而德国

的统一，如果进行得迅速而坚决的话，只要几个星期就够了，但意大利战役却

需要几个月”（同上，第１５５页）。

  德国的内战只需要几个星期！奥地利军队就不用说了，因为不

管意大利战争是否继续下去，他们都是会立即行动起来反对普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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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的，除了奥地利军队以外，就照福格特本人所说，普鲁士也会遇

到“完全处于奥地利影响之下的……巴伐利亚”（“研究”第１版第

９０页）的抵抗，会遇到首先受到威胁、已没有任何理由强迫自己

“同情奥地利”（同上，第９３页）的萨克森的抵抗，会遇到“维尔腾

堡、黑森—达姆斯塔德和汉诺威”（同上，第９４页）的抵抗，简言之，

会遇到“十分之九”（同上，第１６页）的“德意志邦政府”的抵抗。而

且，如福格特进一步证明的，这些邦政府在这样的王朝“内战”中当

然不会处于无援的境地，何况普鲁士是在德国受到“它的两个最大

外敌”威胁的时候发动这场内战的。

  福格特说：“宫廷〈巴登的宫廷〉会追随普鲁士，但是人民——对此不能有

任何怀疑，——当然不赞同当权王朝的这类同情。如同上士瓦本一样，布莱斯

高仍然由于同情的和宗教的纽带，也由于对前奥地利（布莱斯高曾经属于前

奥地利）的往事的回忆，而被紧紧地拴在皇帝和帝国的身上，而且在经过如此

长期的分离之后，拴得比人们所料想的还要牢固得多。”（同上，第９３、９４页）

“除了梅克伦堡”，“也许”还除了黑森选帝侯国，“北德意志笼罩着一片不信任

溶合论的气氛，对普鲁士的让步也作得极为勉强。南德意志对普鲁士抱着本

能的厌恶情绪，甚至仇恨情绪……这种情绪也是皇党的一切大叫大嚷所无法

压倒或消灭的。这种情绪活生生地蕴藏在人民当中，任何政府，甚至巴登政

府，都不能够长期地与之抗衡。这样一来，不管在哪里，无论在德国人民那里，

还是在德意志联邦各邦政府那里，普鲁士都得不到真正的同情”（同上，第２１

页）。

  福格特就是这么说的。按照同一位福格特的说法，正是因为这

样，由普鲁士同“德国的两个最大外敌”“秘密一致”地发动的王朝

“内战”，却只需要“几个星期”。但这还不是全部。

  “旧普鲁士同政府并肩行动，而莱茵区和威斯特伐里亚则同天主教奥地

利并肩行动。如果那里的人民运动不可能迫使政府转到奥地利一边，那末，直

接的后果将是君主国的两部分之间的鸿沟进一步加深。”（同上，第２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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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如果按照福格特的意见，即使普鲁士对奥地利仅仅保持

中立也会重新加深莱茵区、威斯特伐里亚同旧普鲁士之间的鸿沟，

那末，按照同一位福格特的看法，要是普鲁士为了把奥地利排除出

德国而发动“内战”，自然就会使莱茵区和威斯特伐里亚完全脱离

普鲁士。“但是，德国同这些罗马教会信徒有什么关系呢？”（同上，

第１１９页）或者，说实在的，就像他所想的那样，这些罗马教会信徒

同德国有什么关系呢？莱茵区、威斯特伐里亚，这都是教皇至上主

义的、“罗马一天主教的”土地，而不是“真正德国的”土地。因此，它

们都应当像波希米亚和莫拉维亚一样被排除出联邦。福格特向普

鲁士建议的王朝“内战”应当加速这一排除过程。的确，法国政府在

其１８５８年出版的“一八六○年的欧洲”地图（它已成了福格特的

“研究”的指针）上，已把埃及并入奥地利，而把莱茵河各省当做“天

主教民族”的土地并入比利时，——这是法国并吞比利时以及莱茵

河各省的讽刺公式。福格特比法国政府的地图更进了一步，并把天

主教的威斯特伐里亚也献上了，这可以解释为流亡的帝国摄政对

待普隆 普隆、威斯特伐里亚前任国王①之子所采取的“科学态

度”。

总起来说：一方面，路易·波拿巴将允许俄国经过波兹南染指

波希米亚，经过匈牙利染指土耳其，而另一方面，他自己将使用武

力在法国边境上建立一个独立统一的意大利，并且全都——ｐｏｕｒ

ｌｅｒｏｉｄｅＰｒｕｓｓｅ②，全都只是为了使普鲁士有可能通过内战使德国

屈从于自己，而“保证莱茵河各省永远不受”法国“侵犯”（同上，第

０７５ 卡·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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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１页）。

  “然而有人说，联邦的领土受到了来自世仇方面的威胁；世仇的真正目的

是攫取莱茵。让人们去保卫莱茵吧，去保卫联邦领土吧。”（同上，第１０５页）

  让人们去保卫联邦领土，同时把波希米亚和莫拉维亚让给俄

国，让人们去保卫莱茵，同时在德国发动“内战”，而内战的目的却

是使莱茵区和威斯特伐里亚脱离普鲁士。

  “然而有人说，路易 拿破仑……想采用某种方法来满足拿破仑式的侵略

渴望！我们不相信这一点，因为我们眼前有克里木战役的实例！”（同上，第

１２９页）

  除了不相信拿破仑式的侵略渴望和相信克里木战役之外，福

格特ｉｎｐｅｔｔｏ〔心里〕还有另一个论据。在意大利的奥地利人和法国

人，像基尔肯尼的猫一样，将互相咬架，直到只剩下尾巴为止。

  “这将是一场血流成渠的顽强战争，其结局甚至可能不分胜负。”（同上，

第１２７、１２８页）“法国只有竭尽全力才能同皮蒙特一起赢得胜利：但是要从这

种精疲力竭状态中恢复过来，则需要几十年。”（同上，第１２９页）

  意大利战争的这种旷日持久的前景，使他的敌人们胆寒。但是

福格特用来延长奥地利抵抗在意大利的法军的方法，用来瘫痪法

国侵略力量的方法，的确是相当别致的。一方面，法国人在意大利

得到ｃａｒｔｅｂｌａｎｃｈｅ〔活动的自由〕①；另一方面，让“好心的沙皇”在

加里西亚、匈牙利、莫拉维亚和波希米亚进行演习，在奥地利内部

玩弄革命阴谋和在奥地利边境举行军事示威，来

  “把奥地利的大部分兵力困在君主国的那些会受到俄军攻击或者便于俄

１７５福格特先生——八、达 达·福格特和他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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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人玩弄阴谋的地区”（同上，第１１页）。

  而最后，由于普鲁士同时在德国发动王朝“内战”的结果，奥地

利将被迫从意大利调出自己的主力，以保卫它的德意志领地。在这

种情况下，弗兰茨 约瑟夫和路易·波拿巴自然不会签订康波福米

奥和约５１５，而……“两个人都将在意大利流血”。

奥地利既不会在东方向“好心的沙皇”作出让步，不会接受早

已提出的把塞尔维亚和波斯尼亚作为赔偿，也不会保证法国取得

莱茵河各省，不会同俄国和法国结盟进攻普鲁士。决不会！它将顽

强地“在意大利流血”。但是，不管怎样，福格特的“左右未来的人

物”会义愤填膺地拒绝把莱茵当做这类报酬的。福格特知道：

  “当前帝国的对外政策只遵循一个原则，即保存自己的原则。”（同上，案

３１页）

  他知道路易·波拿巴

  “只遵循唯一的一个观念，即保留这个〈对法国的〉统治权”（同上，第２９

页）。

  他知道，“意大利战争不会给他在法国树立威望”，可是取得莱

茵河各省既会使他又会使他的王朝赢得“威望”。他说：

  “莱茵河各省——实际上是法国沙文主义者的一种心爱的宿愿，如果比

较深入地研究一下，也许就会发现只有极少数国民不抱这种愿望。”（同上，第

１２１页）

  另一方面，“法国有远见的人们”知道，因而福格特式的“像蛇

一般聪明的、左右未来的人物”当然也知道：

  “只要德国还存在３４个不同的邦政府，就有希望实现这件事〈即法国取

得莱茵的自然疆界〉。只要一出现利益一致和组织巩固的真正的德国，——莱

茵的疆界就可能永远平安无事了。”（同上，第１２１页）

２７５ 卡·马 克 思



  正因为如此，曾在维拉弗兰卡向奥地利皇帝提出以伦巴第换

取获得莱茵河各省的保证（见金累克于１８６０年７月１２日在下院

的声明）的那个路易·波拿巴，会愤懑地拒绝奥地利提出的建议，

即把莱茵河各省让给法国，作为对法国支援反普鲁士的一种报酬。

同时，丹屠出版的福格特原著，不仅对德意志在普鲁士领导下

的统一表现了兴高采烈①，——这些小册子用一种道貌岸然的人

物的语调，驳斥了觊觎莱茵河各省的种种暗示：

  “莱茵！莱茵是什么？是疆界。但是疆界将很快就成为时代错误。”

（“对条约等等的忠实”１８５９年巴黎版第３６页）②

  谁会来谈论莱茵的疆界，来谈论巴登格将要根据民族原则建

３７５福格特先生——八、达 达·福格特和他的研究

①

② 《ＬｅＲｈｉｎ！…ＱｕｅｓｔｃｅｑｕｅｌｅＲｈｉｎ？ＵｎｅｆｒｏｎｔｉèｒｅＬｅｓｆｒｏｎｔｉèｒｅｓｓｅｒｏｎｔｂｉｅｎｔｏｔ

ｄｅｓａｎａｃｈｒｏｎｉｓｍｅｓ》（ｌｃ，ｐ３６）

《ＬａＰｒｕｓｓｅｅｓｔｌｅｓｐｏｉｒｄｅｌＡｌｌｅｍａｇｎｅ…ｌｅｓｐｒｉｔａｌｌｅｍａｎｄａｓｏｎｃｅｎ

ｔｒｅàＢｅｒｌｉｎ…ｌｅｓｐｒｉｔａｌｌｅｍａｎｄｃｈｅｒｃｈｅｌｕｎｉｔéｄｅｓｏｎｃｏｒｐｓ，ｌａｖéｒｉｔé

ｄｅｌａＣｏｎｆéｄéｒａｔｉｏｎＣｅｓｔｐａｒｃｅｔｅｎｔｒａｉｎｅｍｅｎｔｑｕｅｓéｌèｖｅｌａＰｒｕｓｓｅ

…Ｄｏùｖｉｅｎｉｌｑｕｅ，ｌｏｒｓｑｕｅｌＩｔａｌｉｅｒｅｃｌａｍｅｌｉｎｔéｇｒｉｔé，ｌｕｎｉｔé ｎａ

ｔｉｏｎａｌｅ，ｃｅｑｕｅｌＡｌｌｅｍａｇｎｅｄéｓｉｒｅ，ｃｅｌｌｅｃｉｆａｖｏｒｉｓｅｌＡｕｔｒｉｃｈｅ，

ｎéｇａｔｉｏｎｖｉｖａｎｔｅｄｅｔｏｕｔｅ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é… ＣｅｓｔｑｕｅｌａＰｒｕｓｓｅｎｅｓｔｐａｓ

ｅｎｃｏｒｅｌａｔｕｔｅ；ｃｅｓｔｑｕｅｌａｔｕｔｅｌＡｕｔｒｉｃｈｅｑｕｉ，ｐｅｓａｎｔａｖｅｃｃｅｓｆｏｒｃｅｓ

ｈéｔéｒｏｇèｎｅｓｓｕｒｌＡｌｌｅｍａｇｎｅｐｏｌｉｔｉｑｕｅ，ｌｅｎｔｒａｉｎｅàｄｅｓｃｏｎｔｒａｄｉｃｔｉｏｎｓ

ａｖｅｃｌＡｌｌｅｍａｇｎｅｖéｒｉｔａｂｌｅ》（ｐ３４，《ＬａＦｏｉｄｅｓＴｒａｉｔéｓｅｔｃ》）［“普

鲁士是德国的希望……德国精神的中心在柏林……德国精神力求同

它的躯体统一，力求组成一个真正的邦联。普鲁士在这一目标的鼓舞

下，正积极行动起来…… 当意大利要求完整和民族统一时，德国也

在追求这种统一，那末德国为什么竟站在反对一切民族的那个化身

—— 奥地利一边呢？…… 因为普鲁士还不占居领导地位；因为占居

领导地位的是奥地利，奥地利用各种力量去压制政治上的德国，使它

同真正的德国处于矛盾状态”（“对条约等等的忠实” 第３４页］。



立的千年王国的疆界呢？

  “难道法国会提出这样的条件，说它为了正义、为了树立适当的威信、为

了欧洲均衡的利益而准备作出的牺牲，要获得报酬吗？对道它要求莱茵河左

岸吗？难道它对萨瓦和尼斯伯国有一点儿觊觎之心吗？”（“问题的实质等等”

１８５９年巴黎版第１３页）①

  法国放弃萨瓦和尼斯，这是它放弃莱茵的明证！福格特并没有

把这一点译成德文。

战争爆发以前，虽然路易·波拿巴未能引诱普鲁士同他达成

协议，但让德意志联邦至少相信他引诱过普鲁士，对他来说是具有

决定意义的。福格特在他的第一版“研究”中竭力散布这一点。在

战争时期，对路易·波拿巴来说，更重要的是唆使普鲁士采取某些

步骤，能向奥地利真正地或虚假地证明存在着这种协议。因此，在

战时出版的第二版“研究”中，福格特在一篇专门写的跋中呼吁普

鲁士征服德国并发动王朝“内战”；同时他在该书的正文中证明，这

场战争将是“血流成渠的、顽强的，其结局甚至可能不分胜负”，而

且它至少将牺牲莱茵区和威斯特伐里亚，可是在同一书的跋中，他

却庄严地宣称：战争“只要几个星期”。但实际上，福格特的声音并

不是茜林丝的声音。因此，在干骗人勾当中得到帕麦斯顿这位ｂｏｔ

ｔｌｅｈｏｌｄｅｒ〔拳击中的副手〕支持的路易·波拿巴，不得不在维拉弗

兰卡把他本人捏造的普鲁士建议给弗兰茨 约瑟夫看；普鲁士要在

４７５ 卡·马 克 思

① 《ＬａＦｒａｎｃｅｓｔｉｐｕｌｅｔｅｌｌｅｄｅｓｄéｄｏｍｍａｇｅｍｅｎｔｓｐｏｕｒｌｅｓｓａｃｒｉｆｉｃｅｓｑｕｅｌｌｅｅｓｔ

ｐｒｅｔｅ àｆａｉｒｅｄａｎｓｕｎｂｕｔｄéｑｕｉｔé，ｄｅｊｕｓｔｅ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ｅｔｄａｎｓｌｉｎｔéｒｅｔｄｅ

ｌéｑｕｉｌｉｂｒｅｅｕｒｏｐéｅｎ？ＤｅｍａｎｄｅｔｔｅｌｌｅｌａｒｉｖｅｇａｕｃｈｅｄｕＲｈｉｎ？Ｅｌèｖｅｔｅｌｌｅ

ｍｅｍｅｄｅｓｐｒéｔｅｎｔｉｏｎｓｓｕｒｌａＳａｖｏｉｅｅｔｓｕｒｌｅｃｏｍｔéｄｅＮｉｃｅ？》（ｐ１３，《Ｌａｖｒａｉｅ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ｅｔｃ》）



军事上领导德国的谦逊要求必然成为奥地利缔结和约①的借口，

路易·波拿巴不得不为这个和约向法国辩解说：意大利战争有变

为全面战争的危险，而这种战争会

  “导致德国的统一，因而完成从弗朗斯瓦一世时代以来一直受到法国政

策阻挠的事业”。②

  法国借助于意大利战争取得了藏瓦和尼斯，从而也就取得了

一个阵地，一旦莱茵区发生战争，这个阵地所起的作用要比整整一

支军队还大，在这以后，“德意志在普鲁士领导下的统一”和“把莱

茵河左岸割让给法国”就成了十二月二日英雄的或然率理论中的

倒数。１８６０年出版的《ｌＥｕｒｏｐｅｐａｃｉｆｉéｅ》（“平息了的欧洲”？）地图，

对１８５８年出版的“一八六○年的欧洲”作了解释；在前一种地图

上，埃及已经不再归奥地利管辖，而莱茵河各省和比利时则并入法

５７５福格特先生——八、达 达·福格特和他的研究

①

② 巴黎“加利尼亚尼信使报”，只是在特别时机和受到官方的特别委托才发表社

论的，它在１８５９年７月２２日的一号中写道：《Ｔｏｇｉｖｅａｎｏｔｈｅｒ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ｔｏｔｈｅ

ｋｉｎｇｏｆＰｉｅｄｍｏｎｔ，ｉｔｗｏｕｌｄｎｏｔｏｎｌｙｈａｖｅｂｅｅｎ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ｔｏｓｕｐｐｏｒｔａｗａｒａ

ｇａｉｎｓｔｔｗｏｔｈｉｒｄｓｏｆＥｕｒｏｐｅ，ｂｕｔＧｅｒｍａｎｕｎｉｔｙｗｏｕｌｄｈａｖｅｂｅｅｎｒｅａｌｉｓｅｄ，ａｎｄａ

ｗｏｒｋｔｈｕｓａｃｃｏｍｐｌｉｈｅｄ，ｗｈｉｃｈｅｖｅｒｓｉｎｃｅｔｈｅｔｉｍｅｏｆＦｒａｎｃｉｓＩｉｔｈａｓｂｅｅｎｔｈｅ

ｏｂｊｅｃｔｏｆＦｒｅｎｃｈｐｏｌｉｃｙｔｏｐｒｅｖｅｎｔ》［“为了再给皮蒙特国王一个省，不仅必须

经受得住一场反对欧洲三分之二的战争，而且会导致德国的统一，因而完成从

弗朗斯瓦一世时代以来一直受到法国政策阻挠的事业。”］

在维拉弗兰卡和约缔结以后不几天，“布拉格报”上出现了下列官方声明。“这

个抗议〈想要取得在联邦监督下的联邦军队的最高指挥权的普鲁士的抗议〉明

显地证明：普鲁士力争德意志的领导权，从而力争把奥地利从德意志排挤出

去。因为背信弃义的伦巴第同保存我们在德意志的地位比较起来，其价值简

直是微乎其微的，所以我们把它放弃，以便缔结和约，鉴于普鲁士的态度，该和

约对我们已成了一种迫切的需要。”



国，以补偿转让给普鲁士的“北部平原”。①

最后，培尔西尼在亚田正式宣布：甚至“为了保持欧洲的均

势”，德国的任何进一步集中，都必然会引起法国人向莱茵推进。②

但是，不论在意大利战争以前或者以后，还从来没有一个土伊勒

里宫里能操腹语的小丑说过比这位流亡的帝国摄政更加无耻的

话。

福格特，这位“新瑞士人、伯尔尼州公民和联邦院５１７日内瓦议

员”（同上，前言），是用下列开场白（同上，第３７—３９页）来开始他

６７５ 卡·马 克 思

①

② 皇帝的柏克斯尼弗曾在丹屠出版的“英国政治”（１８６０年巴黎版）５１６这一小册

子中大显身手。按作者的意思，必须劫取几百万德国人和比利时人，以便改

善法国的道德面貌，因为法国南方气质需要同北方人的稳重有较多的混合。

在论述了法国由于政治上和军事上的理由而需要自然本身所赐予它的疆界之

后，接着说：“这种兼并〈对莱茵各省和比利时的兼并〉之所以必要，还有另

外一个理由。法国喜欢而且要求合理的自由（ｕｎｅｓａｇｅｌｉｂｅｒｔｆé），但南方气质

却在法国的社会设施中占居重要的地位。这种气质有妙不可言的特性……但

是它缺乏坚毅和果断精神。它需要我们北方弟兄们的顽强性、冷静而不屈不

挠的决心。因此，天意给我们注定的疆界，无论对我们的自由或者对我们的

独立来说，同样是必要的。”

普隆 普隆的专刊“民论报”在１８６０年７月５日的一篇文章中说：“凭借实力提

出要求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在这方面，皇帝有非常灵活的手腕，对舆论的感觉

非常敏锐…… 但是，难道普鲁士发过誓永远不考虑德国的统一。它能否保

证永远不贪婪地窥伺汉诺威、萨克森、不伦瑞克、黑森、奥登堡和梅克伦堡？今

天，君主们正在互相拥抱，而且当然是真诚的。但谁知道过几年以后人民会向

他们要求什么呢？要是德国在舆论的压力下联合起来了，那末，不允许法国牺

牲自己的邻邦来扩张自己的领土，是否公正，是否合理呢？…… 如果德国人

认为有必要改变他们的旧政治制度，而用一个强有力的中央集权政府去代替

软弱无力的联邦，那末，我们就不能不承认法国有权利要求德国赔偿和作出保

证。”



的“研究”中的瑞士部分的。他在开场白中建议瑞士对由路易·波

拿巴代替路易 菲力浦一事应表示欢欣喜悦。不错，路易·波拿巴

曾要求联邦委员会采取“反报刊的措施”，但是，“在这方面，拿破仑

家族的所有代表人物看来都有十分敏感的皮肤”（同上，第３６页）。

皮肤病，不过是皮肤病而已，但它老是纠缠这个家族，因而它不仅

随着家族的血统遗传，而且还——路易·波拿巴ｔｅｓｔｅ〔可以作

证〕，——仅仅随着家族的名字遗传。当然，

  “日内瓦在迫害一些无辜的人，对这些可怜人的迫害，是联邦委员会遵照

皇帝的敕命进行的，他们的全部过错就在于他们是意大利人，设立领事馆，压

制报刊，采取各种荒谬的警察措施，最后还有关于割让达普谷地的谈判，这些

都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使瑞士把皇帝在纽沙特尔冲突中真正帮过忙这一点忘

记了，而且就是为现在反对他最激烈的那个政党帮过忙”（同上，第３７、３８

页）。

  宽宏大量的皇帝，忘恩负义的政党啊！皇帝插手纽沙特尔冲

突５１８，决不是破坏１８１５年条约的先例，也就是使普鲁士受屈

辱和对瑞士实行保护的先例。路易·波拿巴，作为“新瑞士人、土

尔高州公民和奥贝尔施特拉斯炮兵上尉”，是应该为瑞士“真正

帮忙”的。福格特在１８５９年３月指责瑞士反波拿巴政党忘恩负

义，而皇帝的另一个奴仆图温奈尔先生则在１８６０年６月责备整个

瑞士忘恩负义。在１８６０年６月３０日“泰晤士报”上我们可以看

到：

  “几天以前，凯伦博士同冯·图温奈尔先生在巴黎外交部举行了会晤，会

晤时在座的有考莱勋爵。图温奈尔向可敬的瑞士代表声明说，联邦政府的犹

豫和抗议是带侮辱性的，因为它们看来是由于不信任皇帝陛下政府而产生

的。如果想到拿破仑皇帝在许多场合，尤其在纽沙特尔冲突中给

（ｒｅｎｄｅｒｅｄ）联邦帮过忙（ｓｅｒｖｉｃｅｓ），那末，这种行为就是极大的忘恩负义。不

７７５福格特先生——八、达 达·福格特和他的研究



管怎样，既然瑞士已盲目得不信任自己的恩人，那就要它自己对后果负责。”

  须知，福格特早在１８５９年３月就企图除掉瑞士盲目的反波拿

巴政党的眼翳了。一方面，他指出“皇帝真正帮过忙”。另一方面，

“皇帝所引起的不愉快”，比起国王路易 菲力浦所引起的不愉快

来，“简直就黯然失色了”（同上，第３９页）。例如，１８５８年，联

邦委员会“遵照皇帝的敕命”驱逐了“一些可怜人，他们的全部

过错就在于他们是意大利人”（第３７页）；１８３８年，联邦委员会不

顾路易 菲力浦的威胁，拒绝驱逐路易·波拿巴，后者的全部过错

不过是：他在瑞士策划反路易 菲力浦国王的密谋。１８４６年，瑞士

不顾路易 菲力浦“摩拳擦掌”，决心同宗得崩德作战：对于爱好和

平的国王来说，这就意味着，他的威胁是不足惧的；１８５８年，当

路易·波拿巴侵犯达普谷地５１９的时候，瑞士只不过稍稍装腔作势

一番。

  福格特自己说：“路易 菲力浦在欧洲苟延残喘；所有的人，甚至连正统主

义的小君主都瞧不起他，因为他不敢执行强有力的对外政策。”（同上，第３１

页）但是，“皇帝对瑞士的政策，毫无疑问，是一个强大邻邦的政策，这个邻邦

知道归根到底它能够取得它想要取得的一切”（同上，第３７页）。

  于是，福格特用格朗基奥的逻辑作出结论说，让瑞士有一个

“知道可以对瑞士为所欲为的强大邻邦”，而不是一个“谁都瞧不起

的路易 菲力浦”，“从纯瑞士立场来看，这种改变只能令人感到莫

大的喜悦”（第３９页）。

在为必要的情绪预先作了布置的这个开场白之后，接着就是

联邦委员会于１８５９年３月１４日的照会的德文译文。令人奇怪的

是，虽然联邦委员会在照会中引证了１８１５年条约５２０，虽然同一位

福格特把这种引证看成是“伪善”的，但他仍然对这个照会推崇备

８７５ 卡·马 克 思



至。“带着你们的伪善滚开吧！”（同上，第１１２页）①

福格特进而研究“对瑞士中立的首先侵犯将来自哪一方面？”

（同上，第８４页），他提出了不必要的证据，说这一次无须征服皮蒙

特的法国军队，既不会通过辛普朗，也不会通过大柏纳德出口。同

时他发现一条并不存在的“经蒙塞尼山隘、经费涅斯特雷利到达斯

图腊河谷”（同上，第８４页）的陆路。这个河谷其实叫做多腊河谷。

因此，瑞士并不受到法国方面的威胁。

  “不能同样泰然自若地期待奥地利方面会尊重瑞士的中立，而且各种事

实甚至表明，只要一有适当机会，奥地利就想破坏这一中立。”（同上，第８５

页）“在这方面值得注意的是，有一个军在布雷根茨和费耳特基尔希集中。”

（同上，第８６页）

  在这里露出了贯穿“研究”的一条红线，它从日内瓦一直引向

巴黎。

其实，得比内阁公布的１８５９年１—５月关于意大利事件的蓝

皮书就说，“有一个奥地利军在布雷根茨和费耳特基尔希附近集

中”的传闻，是瑞士波拿巴主义的代理人故意散布的，但是它没有

任何事实根据（上引蓝皮书的文件第１７４号，哈里斯上尉１８５９年

３月２４日从伯尔尼写给马姆兹伯里勋爵的信）。洪堡 福格特在这

种场合也有了发现，仿佛布雷根茨和费耳特基尔希

  “紧靠莱茵河谷，通向这个河谷的有三个有车马道的阿尔卑斯山大通道，

９７５福格特先生——八、达 达·福格特和他的研究

① 实际上，保护瑞士中立的，并不是“条约”，而是同瑞士接壤的各个列强的相互

箝制的利益。英国驻伯尔尼代办哈里斯上尉同联邦主席弗雷 埃罗泽会谈以后

写信给约翰·罗素勋爵说：“瑞士人懂得……最近时期的事件，大大地改变了

同瑞士接壤的各个列强的相对比重，因为在纽沙特尔冲突之后，普鲁士抱着漠

不关心的态度，奥地利已被削弱了，而法国则比过去无可比拟地强大了。”



即维阿马拉、什普留根和伯纳丁；后者通向德森，前两者通向科摩湖”（同上，

第８６页）。

  实际上，维阿马拉首先是经过什普留根，其次是经过伯纳丁，

再其次便哪儿也不经过了。

“圆满的人物”在说了这一整套普隆涅斯式的胡言乱语（它是

要把瑞士的怀疑从西部疆界转移到东部疆界）之后，终于接近了他

的真正任务。

  福格特说：“瑞士有充分权利坚决不承担下列义务：除非为捍卫瑞士本国

领土必须使用中立地区，不允许军用列车利用这条铁路线〈从居洛兹到埃克

斯和莎姆伯里〉。”（同上，第８９页）

  于是他要联邦委员会相信：“整个瑞士将像一个人一样来拥护

委员会在３月１４日的照会中所拟定的这一政策”。

福格特是在３月底发表他的“研究”的。但是路易·波拿巴在

４月２４日才让军用列车利用上述铁路线，至于他宣战，就更要晚

一些。由此可见，具体了解波拿巴作战计划的福格特，确切知道“对

瑞士中立的首先侵犯将来自哪一方面”。他得到了一项明确的指

示，要说服瑞士忍受对它的中立的首先破坏，这种破坏的合乎逻辑

的后果就是十二月政变帝国兼并了中立的萨瓦地区。他讨好联邦

委员会，因为他要给３月１４日的照会加上从波拿巴主义的立场来

看应具有的意义。联邦委员会在自己的照会中说，瑞士将“一视同

仁地”履行它的根据条约而来的中立“使命”。其次，它引用一条条

文，根据该条规定，“任何其他国家的任何军队均不能（在中立的萨

瓦地区）驻扎或通过该地区”。委员会只字未提法国人可以使用通

过中立地区的铁路。除非作为“保卫自己的领土的措施”，委员会才

给联邦保留“用军队占领”中立地区之权。福格特在这里奉旨故意

０８５ 卡·马 克 思



歪曲委员会照会的内容，这一点，不仅照会本文可作证明，而且马

姆兹伯里勋爵——当时的英国外交大臣——在１８６０年４月２３日

的上院会议上发表的声明也可作证明。

  马姆兹伯里说：“当法国军队打算〈在３月１４日的联邦委员会照会发出

一个多月以后〉通过萨瓦开往撒丁的时候，忠于中立的瑞士政府（瑞士的独立

是以这种中立为基础的）首先表示反对，说这些军队无权通过中立地区。”①

  路易·波拿巴同与之有关的瑞士政党究竟用什么论据来打消

联邦委员会的疑虑呢？福格特在１８５９年３月底就已知道法国军用

列车要在１８５９年４月底破坏中立地区的中立，当然他在３月底就

已先料到路易·波拿巴要在４月底用来掩饰自己暴行的那种词句

了。他怀疑“从居洛兹到埃克斯和莎姆伯里铁路线的先头地段在中

立地区范围内”（同上，第８９页），并且证明“设立中立地区的目的，

决不是要中断法国和沙姆伯里之间的联系”，因而上述铁路线，从

道义上说，是绕过中立地区的。②

我不们妨从另一方面来听听马姆兹伯里勋爵说的话：

１８５福格特先生——八、达 达·福格特和他的研究

①

② 这条铁路在中立地区内，已由联邦主席施坦普弗利和秘书长席斯在１８５９年

１１月１８日给哈里斯上尉的照会中予以确认。照会中说：《Ｉｌｐｏｕｒｒａｉｔｅｔｒｅａｕｓｓｉ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ｄｕｎａｕｔｒｅｐｏｉｎｔｑｕｉｃｏｎｃｅｒｎｅｌａｎｅｕｔｒａｌｉｔéｄｅｌａＳａｖｏｉｔ…ｎｏｕｓｖｏｕｌｏｎｓ

ｐａｒｌｅｒｄｕｃｈｅｍｉｎｄｅｆｅｒｄｅｒｎｉèｒｅｍｅｎｔｃｏｎｓｔｒｕｉｔｄｅＣｕｌｏｚàＣｈａｍｂéｒｙ，àｌéｇａｒｄ

ｄｕｑｕｅｌｏｎｐｅｕｔｓｅｄｅｍａｎｄｅｒｓｉｌｄｅｖａｉｔｃｏｎｔｉｎｕｅｒàｆａｉｒｅｐａｒｔｉｒｄｕｔｅｒｒｉｔｏｉｒｅ

ｎｅｕｔｒａｌｉｓé》［“涉及萨瓦中立的另一款，可能发生问题……我们所指的是新近

铺设的从居洛兹到沙姆伯里的铁路，也许有人会问，它是不是将继续构成中立

地区的一部分。”］

《ＷｈｅｎｔｈｅＦｒｅｎｃｈｔｒｏｏｐｓｗｅｒｅａｂｏｕｔｔｏｍａｒｃｈｔｈｒｏｕｇｈＳａｖｏｙｉｎｔｏＳａｒｄｉｎｉａ

ｔｈｅＳｗｉｓｓ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ｔｒｕｅｔｏｔｈｅｎｅｕｔｒａｌｉｔｙｕｐｏｎｗｈｉｃｈｄｅｐｅｎｄｓｉｔｓｉｎｄｅｐｅｎ

ｄｅｎｃｅ，ａｔｆｉｒｓｔｏｂｊｅｃｔｅｄｔｈａｔｔｈｅｓｅｔｒｏｏｐｓｈａｄｎｏｒｉｇｈｔｔｏｐａｓｓｔｈｒｏｕｇｈｔｈｅｎｅｕ

ｔｒａｌｉｓｅｄ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ｙ》



  “后来，由于上述理由，即该铁路线是绕过萨瓦的中立部分的，因而瑞士

政府放弃了反对意见，允许法军通过该地区。我认为他们这样做是错误的（Ｉ

ｔｈｉｎｋｔｈａｔｔｈｅｙｗｅｒｅｗｒｏｎｇｉｎｄｏｉｎｇｓｏ）。我们认为，遵守这个地区的中立，从

欧洲利益的观点来看，是十分重要的……因此，我们在１８５９年４月２８日向

法国宫廷提出抗议，反对军队通过该地区开往撒丁。”

  这一抗议成了帕麦斯顿攻击马姆兹伯里同情“奥地利的”借

口，因为他“毫无必要地侮辱了法国政府”（ｈａｄｕｓｅｌｅｓｓｌｙｏｆｆｅｎｄｅｄ

ｔｈｅＦｒｅｎｃｈ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完全像福格特在“主要著作”中（第１８３

页）攻击“人民报”一样，说它

  “用尽千方百计〈当然是为了讨好奥地利〉来给瑞士制造困难…… 要弄

清‘总汇报 所完全同意的这些倾向，只要读一读‘人民报 发表的有关中立

和法国人通过萨瓦的文章就够了”①。

  “要弄清”的是：在福格特的“研究”中有一整章是谈瑞士的，这

一章的唯一任务就是预先为他的那位“左右未来的人物”首先破坏

瑞士的中立地区进行辩解。这是兼并萨瓦的第一步，从而也是兼并

瑞士法语区的第一步。瑞士的命运取决于瑞士将用什么样的毅力

去反对这第一步，将用什么样的毅力去维护它本身的权利，在决定

性时刻使用这种权利，并把有关权利的问题变为全欧洲的问

题，——而且这一切都必须在保证能得到英国政府的同情，而刚发

动局部战争的路易·波拿巴还不敢向瑞士提出挑战的时候做到。

２８５ 卡·马 克 思

① 福格特也攻击“人民报”，说它竭力想使“联邦同一些强大的邻国发生冲突”。

当萨瓦实际上已被兼并的时候，波拿巴派的小报“瑞士联邦报”攻击官方的“联

邦报”，说“它对萨瓦和法国的看法是下列政策的微弱余音，这种政策从１８４８

年起就力图把瑞士卷入欧洲的斗争中去”（见１８６０年３月１２日伯尔尼“联邦

报”第７１号）。我们看到，在波拿巴主义者笔下，这类词句早就准备好了。



英国政府既已正式插手这件事情，就不可能再后退了。①因此，“新

瑞士人、伯尔尼州公民和联邦院日内瓦议员”就异常努力地来搅乱

问题，而把允许法军通过中立地区说成是瑞士应当使用的权利，说

成是对奥地利的一种英勇示威。须知，他毕竟从卡提利纳 舍尔瓦

尔手中拯救了瑞士啊！

福格特在重复并加强他的那些否认对莱茵的疆界有觊觎之心

的原著，即丹屠出版的小册子中所提出的抗议的同时，避免对同一

些小册子里所说的放弃萨瓦和尼斯的做法作任何暗示。在他的“研

究”中，甚至没有提到萨瓦和尼斯这两个名称。可是，在１８５９年２

月，萨瓦在都灵的代表，就已经抗议过意大利战争，因为十二月政

变帝国兼并萨瓦是同法国结盟的一种代价。这一抗议没有传到福

格特的耳朵里去。这正像其他所有流亡者都熟知的、路易·波拿巴

和卡富尔于１８５８年８月在普伦贝尔所签订的条约的那些条件（发

表在“人民报”头几号的某一号上），没有传到他的耳朵里去一样。

马志尼在前面已经提到的一期“思想和行动”（１８５９年５月２—１６

日）中，的确曾经预言过：

  “但是，如果奥地利在战争一开始就遭到失败，因而提出它在１８４８

年某一时刻曾向英国政府提出过的那一类条件，即保有威尼斯而让出伦巴

第，那时和约将被接受。那时，只有下列条件才能实现，即扩大撒丁王国并把

３８５福格特先生——八、达 达·福格特和他的研究

① Ｈａｄｔｈｏｓｅ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ｓ（ＣｈａｂｌａｉｓａｎｄＦａｕｃｉｇｎｙ）ｂｅｅｎｏｃｃｕｐｉｅｄｂｙｔｈｅＦｅｄｅｒａｌ

ｔｒｏｏｐｓ…ｔｈｅｒｅｃａｎｂｅｌｉｔｔｌｅｄｏｕｂｔｔｈｅｙｗｏｕｌｄｈａｖｅｒｅｍａｉｎｅｄｉｎｔｈｅｍｕｐｔｏｔｈｉｓ

ｍｏｍｅｎｔ（ｐ２０，ＬＯｌｉｐｈａｎｔ）《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ＳｕｆｆｒａｇｅａｎｄＮａｐｏｌｅｏｎ Ⅲ》

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６０）［如果联师邦军队占领了这些省份（沙布累和弗西尼）……那

末，毫无疑问，它们就会一直驻扎在那里。（劳·奥利芬“普选权和拿破仑第

三”１８６０年伦敦版第２０页）］



萨瓦和尼斯让给法国。”①

  马志尼发表他的预言是在１８５９年５月中，福格特出版他的

“研究”的第二版是在１８５９年６月中，但他一个字也没有提到萨瓦

和尼斯。还在马志尼以前，也在萨瓦的代表以前，早在１８５８年１０

月，即在普伦贝尔密谋之后一个半月，瑞士联邦主席专门用急件通

知英国内阁说：

  “他有理由认为，路易·波拿巴和卡富尔已签订了关于割让萨瓦的

一项有条件的协定。”②

  １８５８年６月初，联邦主席又把担心萨瓦和尼斯行将被兼并一

事通知英国驻伯尔尼代办。③ 不论是萨瓦代表的抗议，也不论是马

志尼的揭露，还是瑞士联邦政府从１８５８年１２月到１８５９年６月这

一时期的担心，这些消息一点儿也没有传到福格特这位按其职业

是瑞士人的救星的耳朵里去。我们以后会看到，甚至在１８６０年３

４８５ 卡·马 克 思

①

②

③ 见“论拟议中的萨瓦等地的兼并”第一部蓝皮书文件第１号。

马姆兹伯里勋爵在他的上述的发言中这样说：《Ｔｈｅｒｅ ｉｓ ａｄｅｓｐａｔｃｈｎｏｗ 

ｉｎ ｔｈｅ ＦｏｒｅｉｇｎＯｆｆｉｃｅ，ｄａｔｅｄａｓｌｏｎｇｂａｃｋａｓＯｃｔｏｂｅｒ１８５８…ｆｒｏｍｔｈｅ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ｏｆｔｈｅＳｗｉｓｓＲｅｐｕｂｌｉｃ，ｓｔａｔｉｎｇｔｈａｔｈｅｈａｄｒｅａｓｏｎｔｏｂｅｌｉｅｖｅｔｈａｔ

ｓｏｍｅ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ｈａｄ ｂｅｅｎ ｃｏｍｅ ｔｏ 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Ｅｍｐｅｒｏｒ 

ｏｆ ｔｈｅ Ｆｒｅｎｃｈ ａｎｄ ＣｏｕｎｔＣａｖｏｕｒｗｉｔｈｒｅｓｐｅｃｔｔｏＳａｖｏｙ》［“目前，在外交

部有一份注明日期为１８５８年１０月的急件……它是由瑞士共和国主席发来

的，急件中说，主席有理由认为，沙国皇帝和卡富尔伯爵已签订了关于萨瓦的

一项有条件的协定。”］

《Ｍａ ｄｏｖｅ ｌＡｕｓｔｒｉａ，ｄｉｓｆａｔｔａ ｉｎ ｓｕｌｌｅｐｒｉｍｅ，ａｆｆａｃｃｉａｓｓｅ ｐｒｏｐｏｓｔｅ ｅ

ｑｕａｌｉ，ａ ｑｕｅｌｌｅｃｈｅｓｓａａｆｆａｃｉòｐｅｒｂｒｅｖｅｔｅｍｐｏｎｅｌ１８４８ａｌＧｏｖｅｒｎｏＩｎｇｌｅｓｅ，

ａｂｂａｎｄｏｎｏｄｅｌｌａＬｏｍｂａｒｄｉａ ａ ｐａｔｔｏ ｄｉ ｓｅｒｂａｒｅ ｉｌ Ｖｅｎｅｔｏ，ｌａｐａｃｅ… 

ｓａｒｅｂｂｅ ａｃｃｅｔａｔｏ：ｌｅ ｓｏｌｅｃｏｎｄｉｚｉｏｎｉｄｅｌｌｉｎｇｒａｎｄｉｍｅｎｔｏｄｅｌｌａＭｏｎａｒｃｈｉａ

ＳａｒｄａｅｄｅｌｌａｃｅｓｓｉｏｎｅｄｅｌｌａＳａｖｏｉａ ｅ ｄｉ Ｎｉｚｚａ ａｌｌａ Ｆｒａｎｃｉａ，ｒｉｃｅｖｅｒｅｂ

ｂｅｒｏｅｓｅｃｕｚｉｏｎｅ》



月，当关于普伦贝尔的秘密已为欧洲家喻户晓时，不知怎么福格特

先生对此仍然一无所知。“沉默是奴隶的美德”①这一题词之所以

美化了“研究”，也许是由于它对咄咄逼人的兼并默不作声。但在

“研究”中仍然有这样一个暗示：

  福格特说：“可是，就假定会发生某种难于置信的事情，胜利的代价要付

出意大利的土地，不论是南部的或北部的土地…… 说实在的，从非常狭隘

的德国立场来看……可以真诚地希望法国狼得到意大利的骨头。”（同上，第

１２９、１３０页）

  意大利北部地区，自然指的是尼斯和萨瓦。在新瑞士人、伯尔

尼州公民和联邦院日内瓦议员号召瑞士由于与路易·波拿巴为邻

“从纯瑞士的立场来看”（同上，第３９页）“感到莫大的喜悦”之后，

流亡的帝国摄政突然想起了：“说实在的，从非常狭隘的德国立场

来看”，他“可以真诚地希望”法国狼“得到骨头”，也就是得到尼斯

和萨瓦，从而也得到瑞士法语区。②

５８５福格特先生——八、达 达·福格特和他的研究

①

② 福格特的希望是：“从非常狭隘的德国立场出发”，把意大利的“骨头”塞进“法

国狼”的喉咙里去，使狼苦于消化不良。这种希望的规模，无疑将越来越大。

１８６０年１０月１５日的半官方杂志“现代评论”——附带提一下，这家杂志是专

门庇护福格特的，——登载了一篇１０月８日发自都灵的通讯，其中写道：“热

那亚和撒丁会成为争取意大利统一的一场新的（法国的）战争的合法代价。我

补充说，占有热那亚会成为我们对半岛产生影响的一种必要工具，会成为阻挠

一个海军强国（它是我们协助建立的）有朝一日溜出我们的同盟而加入某个新

同盟的一种唯一有效手段。只有把膝盖顶在意大利的胸膛上，我们才能保证

赢得它的忠心。奥地利在这件事情上是一个好裁判员，它对这事情知道得很

清楚。我们的压力没有奥地利的那样粗暴，但是比它有力，——这是唯一的区

别。”

这里套用了海涅“旅行札记”中的一句话（第四部，意大利，第三章，鲁卡

城）。——编者注



不久以前，巴黎出版了一本小册子“拿破仑第三”，不是“拿破

仑第三和意大利”或者“拿破仑第三和罗马尼亚问题”，也不是“拿

破仑第三和普鲁士”，而是“拿破仑第三”，干脆就是拿破仑第三。这

是一本拿破仑第三对拿破仑第三滥肆吹捧的小册子。这本小册子

由一个名叫达 达的阿拉伯人译成了他祖国的文字。在该小册子的

跋中，这位带着醉意的达 达再也抑制不住自己的激情，因而火热

的诗句洋溢纸上。但在序言中，达 达还是够清醒的，因而承认他的

著作是奉阿尔及利亚地方当局之命发表，用来在阿尔及利亚国境

那边的当地阿拉伯部落中间散发的，以便使“在一个共同领袖领导

下的统一理想和民族理想充满他们的想像”。这位要建立“阿拉伯

民族统一”的共同领袖，——像达 达所透露的，——不是别人，正

是“慈善的太阳、苍穹的荣誉——皇帝拿破仑第三”。福格特不是别

人，正是德国的达 达，虽然他写的不是诗①。

达 达·福格特把由慈善的太阳和苍穹的荣誉放射出来的“通

报”上的文章、丹屠出版的小册子和改绘的欧洲地图转述成德文，

就称之为“研究”，这种俏皮的称呼是很成功的，在他快乐的一生中

还从来没有过。这甚至比帝国摄政、帝国酒宴以及他本人发明的帝

国护照都更巧妙。这位“有教养的”德国市民认为“研究”是ｂｏｎａ 

ｆｉｄｅ〔诚实的〕，因为其中谈到了奥地利因埃及而同英国作斗争，奥

地利同普鲁士因欧洲以外的土地而争吵，拿破仑第一强迫英格兰

银行把它的黄金过秤，而不是点数，希腊人和法纳尔人是不同的种

族，从蒙塞山出隘有一条陆路经过费涅斯特雷利通往斯图腊河谷

等等，——这些事实只是证明了：在反动的十年中，这位市民的自

６８５ 卡·马 克 思

① 文字游戏：《ｕｎｇｅｒｅｉｍｔｓｃｈｒｅｉｂｅｎ》意思是“无韵脚的写作”，即写的不是诗，同时

也有“写作胡说八道的东西”、“荒诞无稽的东西”等意思。——编者注



由主义脑袋瓜受到了什么样的高压。

然而，奇怪的是，当艾德门·阿布在自己的小册子“一八六○

年的普鲁士”（最初叫“拿破仑第三和普鲁士”）中，以智者的谨慎把

达 达编纂的东西又译成法文时，同一位厚脸皮的自由主义的德国

人，即欢迎把十二月政变的卫士们的原著小册子译成福格特的非

常夸张的德文译本的那位德国人，竟发疯似地从自己的舒适的安

乐椅上跳了起来。顺笔提一下，这只波拿巴主义的吱吱喳喳的喜鹊

并未失去狡诈。例如，为要证明波拿巴同情德国，阿布指出，十二月

政变帝国把达 达·福格特同洪堡混为一谈，就像把拉萨里耳奥

哈克兰德尔同歌德混为一谈一样。无论如何，福格特—哈克兰德尔

的这种搭配，表现出阿布对他的对象有更为深刻的研究，这种研究

是德国的达 达的“研究”中所没有的。

７８５福格特先生——八、达 达·福格特和他的研究



九

代 理 机 构

               《Ｓｏｍｕｏｓｅｎｓａｌｌｅｓｔｒｌｔｅｎ
ｉｎｖｌｌａｎｇｅｓｔｌｌｃｈｅｎｚｌｔｅｎ

ｗａｒｔｇｅｓｃｈｅｉｄｅｎｄｏｃｈｈｅｒｄａｎ

…ｄｅｒＶｏｇｔｄａｖｏｎＢｅｒｎｅ》

（《Ｋｌａｇｅ》）

〔“在这紧要关头

全体都参加战斗，

那行列之中有

……伯尔尼的一个州官。”

（“哀歌”）①〕

  在达 达·福格特极其俏皮地注明日期是４月１日，即１８５９

年４月１日的一个“纲领”中，他呼吁不同色彩的民主主义者为将

在日内瓦出版的报纸撰稿，这家报纸将宣传他的“研究”一书中的

波拿巴主义亲俄观点。这个“纲领”在拟定的时候自然经过深思熟

虑，但是马脚还是穿过吸墨纸做的封皮不时露了出来。不过我们并

８８５ 卡·马 克 思

① 与此相反，哈特曼在“伊威恩”中为了暗示他同伯尔尼的头脑简单的人意见分

歧，迫使州官说了如下的话：

  《ｖｏｎＢｅｒｎｍａｏｗｏｌｈｅｉｚｅｎｉｃｈ，

  ｗａｎｄｉｃｈｄａｎｌｈｔｚｅｓｃｈａｆｆｅｎｈａｎ》

  ［“纵使把我称为伯尔尼人，

  也同伯尔尼毫无瓜葛。”］５２１

但是，不要把这个哈特曼同福格特的朋友、那位同名的、柔情的、

议会的软休动物混为一谈。



不准备来谈这个问题。

在“纲领”的末尾，福格特请求他的收信人介绍一些“志同道合

的人”，这些“志同道合的人”“愿意用同样精神为能够发表他们文

章的报章杂志撰稿”。在洛桑中央节上，福格特宣称他已草拟了一

个“纲领”，准备聘请

  “愿意遵守这个纲领，按适当稿酬在他们所支配的报刊中参加工作的那

些人”（“中央节等等”第１７页）。

  最后，在给勒宁博士的一封信中写道：

  “你能否帮助我同一些能从法兰克福用这种精神来影响报章杂志的人们

取得联系？如果他们将版样给我寄来，我愿意对他们的文章付以优厚的报

酬。”（“主要著作”，文件，第３６页）

  “纲领”中的“志同道合的人”在洛桑中央节上变成了“那些

人”，而“那些人”在给勒宁博士的信中又变成了“人们”，ｓａｎｓ

ｐｈｒａｓｅ〔直截了当的〕人们。德国报刊的总财务员和总核查员福格

特“所支配的基金”（同上，第３６页）不仅用来支付“报章杂志上”文

章的稿费，而且用来支付“小册子”（同上）的稿费。显而易见，处于

这种地位的代理机构是需要相当可观的“基金”的。

    《ｅｒｓａｎｔｅｎａｃｈａｌｌｅｎｄｅｎｈｅｒｒｅｎ

ｄｉｅｉｍｄｉｕｓｋｅｎｒｌｃｈｅｎｗａｒｅｎ；

ｅｒｃｌａｇｅｔｅｉｎａｌｌｅｎｓｌｎｎｏｔ；

ｕｎｄｅｂｏｌｔｉｎｏｕｃｈｓｌｎｇｏｌｔｒｏｔ》

（Ｋａｉｓｅｒｃｈｒｏｎｉｋ）①

９８５福格特先生——九、代理机构

① “他向德国所有公爵

派去了使者，

他向他们哭穷，

也向他们提供黄金。”

（“蒂国大事记”）５２２。——编者注



但是，要那些人对报章杂志和小册子“施加影响”，要他们把自

己的文章给福格特“寄来”并付给他们“优厚的”稿酬，其目的究竟

何在呢？“这涉及意大利”，如此而已；为了使莱茵河沿岸免于危险，

福格特先生“认为最好让路易·波拿巴在意大利流尽鲜血”（同上，

第３４页，“纲领”）。不，“这不涉及意大利”（给勒宁博士的信，同上，

第３６页）。“这涉及匈牙利”（给恩城的赫先生的信，同上）。不，这

不涉及匈牙利。“这涉及……我不能讲的事情”（同上，文件，第３６

页）。

同上面谈的事情一样，雄厚“基金”的来源也是矛盾百出的。

它来自“瑞士法语区的一个偏僻角落”（“主要著作”第２１０页）。

不，“来自西方的匈牙利妇女们”（给卡尔·布林德的信，１８６０年

２月１３日“总汇报”第４４号附刊）。恰恰相反，来自“德国的，特

别是奥地利的警察辖区的”ｍａｓｃｕｌｉｎｉ〔男人〕（“中央节”第１７

页）。他那基金的数目，同基金的目的和来源一样，也是变幻莫测

的。这是“几个法郎”（“主要著作”第２１０页）。这是“不大的

一笔基金”（“中央节等等”第１７页）。基金足以向所有愿意福格

特式地为德国报刊撰稿和写小册子的人付出优厚稿酬。最后，连

筹集基金的方式也是含糊不清的。基金是福格特“千辛万苦地积

攒起来的”（“主要著作”第２１０页）。不，是“供他支配的”（同

上，文件，第３６页）。

  这位“圆满的人物”说：“如果我没有弄错，用金钱或别的利益促使人的言

行违背他的信念，就是收买”（同上，第２１７页）。

  因此，一个人的信念如果允许他出卖自己，那末这个人是不可

能被收买的，而信念与此相矛盾的人也不可能被收买。例如，如果

巴黎内阁的外国报刊部愿意以半价、半价的半价、甚至免费向瑞士

０９５ 卡·马 克 思



报刊提供价值２５０法郎的巴黎的日报“石印通讯”，并提请“善意的

编辑部”注意，他们一定还会“按成绩”每月领取５０、１００或１５０法

郎的补贴，那末，这决不能说是收买。谁也没有强迫其信念同每天

的“通讯”和每月的津贴相矛盾的那些编辑部接受“通讯”和津贴。

难道格朗尼埃·德·卡桑尼亚克、或拉·格隆尼埃尔、或阿布、或

格朗基奥、或布耳埃、或“世纪报”５２３的茹尔丹、或“立宪主义者

报”５２４的马丁和博尼法斯、或罗舍·达 达·阿尔伯，是“被收买”

的吗？难道有过什么得到报酬的言行是同这些先生们的信念矛盾

的吗？例如，福格特如果曾把几百本他的“研究”免费供给一家过去

与他为敌的瑞士报纸的代理人，难道这就是收买吗？福格特建议政

论家根据他们的信念在他们所支配的报刊上撰稿，而由卡尔·福

格特先生在日内瓦的机构支付稿费，无论如何，这种建议是非常奇

怪的。一种情况是一家报纸付给自己的撰稿人稿费，另一种情况是

某个第三者用来历不明的钱秘密津贴一些同他毫无关系的报纸的

通讯员，甚至是整个国家的报刊的通讯员，福格特把这两件事混为

一谈，——这种ｑｕｉｄｐｒｏｑｕｏ〔混乱〕证明，德国的达 达多么深刻地

“领会”了十二月二日的道德。

“男孩坐在泉源边”①。但他坐在什么样的泉源边呢？

后来在日内瓦出版的，不是福格特原计划的“新瑞士”周刊，而

是达 达的老友奥·布拉斯先生创办的“新瑞士报”。在一个凉爽的

１１月的早上，布拉斯先生使整个日内瓦都感到惊奇地宣称他

“在给福格特的信中：拒绝了福格特想摆在他面前的法国食槽”。

  同时他还宣称，他准备为这一指控负法律责任（１８５９年１１月

１９５福格特先生——九、代理机构

① 引自席勒的诗“小溪边的男孩”。——编者注



１２日“新瑞士报”）。这只公鸡，或者更正确些说，这只阉鸡，以前一

直啼叫得很欢，但在自己拉的粪堆上被弄得羽毛零乱之后，就再也

不吭气了。这位“新瑞士人、伯尔尼州公民和联邦院日内瓦议员”，

这次就在日内瓦，被他的一个“著名的”朋友公开指责为企图用法

国金钱进行收买。而这个联邦院日内瓦议员却默不作声。

不要设想福格特会考虑到自己的身分而对“新瑞士报”置之

不理。如上所述，对他的指控发表在１８５９年１１月１２日的该报上。

此后不久，这同一家报纸又发表了一篇对普隆 普隆的辛辣的评

述，而日内瓦独裁者詹姆斯·法济的机关报“日内瓦评论”５２５立即

在一篇占四栏篇幅的社论中提出抗议（１８５９年１２月６日的“日内

瓦评论”）。该报是《ａｎｎｏｍｄｕｒａｄｉｃａｌｉｓｍｅｇｅｎèｖｏｉｓ》——以日内

瓦激进派的名义提出抗议的。詹姆斯·法济本人对“新瑞士报”也

这样看重。从“日内瓦评论”的四栏社论中，不会看不出也有福

格特的功劳。社论在某种程度上是在替布拉斯本人辩白；说他不

是攻击普隆 普隆的主谋人，而只是受了别人的蒙蔽。按照纯福格

特式的做法，把ｃｏｒｐｕｓｄｅｌｉｃｔｉ〔犯罪构成〕推诿给列·海弗纳尔，

即福格特在“主要著作”（第１８８页）中怀疑他是“皇帝与拿破仑

亲王丑史”的作者；福格特的书里并且不可避免地暗示“臭名远

扬的巴登前尉官克洛斯曼”为“总汇报”驻伯尔尼的通讯员（参

看“主要著作”第１９８页）。现在我们稍微谈一谈主子和奴才，即

詹姆斯·法济和卡尔·福格特为了挽回普隆 普隆的名誉，“以日

内瓦激进派的名义”于１８５９年１２月６日在“日内瓦评论”上发

表的抗议。

布拉斯被指控企图“以侮辱波拿巴王室的亲王来加强他那德

国人对法国的看法”。在日内瓦，大家早就知道，普隆 普隆是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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纯粹的自由主义者，他在流放期间曾宽宏大量地拒绝“扮演斯图加

特宫廷甚至彼得堡宫廷内的角色”。像“新瑞士报”上刊登的那篇侮

辱性文章那样说他想在某个地方建立一个厄特鲁里亚王国般的小

国，简直是可笑的。

  “拿破仑亲王坚信自己的
·
天
·
才和禀赋，他根本瞧不起这些可怜的小王

位。”

  他宁愿在法国“这个高度文明和普遍首创精神的中心”，在他

的最德高望重的堂兄的宫廷中，“以亲王公民（ｐｒｉｎｃｅｃｉｔｏｙｅｎ）的身

分”扮演波扎侯爵的角色。“不管别人怎么说，他的堂兄是尊重他、

喜欢他的”。但是，这位亲王不仅是波拿巴的波扎侯爵，他还是意大

利、瑞士，一句话，各民族的“大公无私的朋友”。

  “拿破仑亲王同皇帝一样，是大经济学家…… 如果政治经济学的健全

原理终于在法国取得胜利，那末，毫无疑问，拿破仑亲王也是有一份大功劳

的。”

  他过去和现在都“拥护毫无限制的出版自由”，反对任何预防

性的警察措施，“体现了理论和实践上的最广义的自由思想”。如果

皇帝的耳朵因为受到坏影响听不进这个埃吉丽亚的忠言，那末，亲

王就尊严地引见，而“毫无怨言”。这无非是“他的功勋引起了欧洲

对他进行诽谤攻击”。

  “法国的敌人害怕他，因为他依靠欧洲人民革命的支持，力图把欧洲人民

的独立和自由归还欧洲人民。”

  总之，未经公认的天才、波扎侯爵、埃吉丽亚、经济学家、被压

迫民族的保卫者、纯粹的民主主义者和——这是可能的吗？——

普隆 普隆《ｈａｂｉｌｅｃｏｍｍｅｂéｎéｒａｌｅｔｂｒａｖｅｃｏｍｍｅｔｏｕｔｏｆｆｉｃｉｅｒ

ｆｒａｎｃａｉｓ》（干练如将军，勇敢如任何一个法国军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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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在克里木战役的阿尔马河会战之时和会战之后，都证明了这一点。”

而在意大利战争中他“出色地组织了一个５万人的军团〈著名的ｃｏｒｐｓｄｅ

ｔｏｕｒｉｓｔｅｓ〔旅行团〕，我几乎说成ｃｏｒｐｓｄｅｂａｌｌｅｔ〔芭蕾舞团〕〉，并且在短时间内

完成了艰苦的山地行军，而他的军队一点也没有感到供应不足”。

  大家知道，在克里木的法国兵把害怕炮击叫做ｌａｍａｌａｄｉｅ

ＰｌｏｎＰｌｏｎｉｅｎｎｅ〔普隆 普隆病〕，而且很可能只是由于食品越来越

缺乏，普隆 普隆才离开了这个半岛５２６。

  “日内瓦评论”最后得意洋洋地说：“我们介绍了他〈即普隆 普隆〉的真

相。”

  乌拉，普隆 普隆将军！

因此，如果福格特说他的军费得自“民主主义者之手”，那是不

足为奇的。普隆 普隆，这位ＰｒｉｎｃｅＲｏｕｇｅ〔红色亲王〕，是福格特和

法济的理想，是所谓欧洲民主的具有魅力的亲王。福格特除了从普

隆 普隆手中得到钱以外，不可能从更为纯粹的民主主义者手中得

到钱了。即使有一部分钱是由普隆 普隆的至圣的堂兄直接给科苏

特先生的，然后经匈牙利人之手落到福格特手里，那末这“来源”仍

然是“骇人听闻的”。但来自普隆 普隆之手，那就又当别论了！就算

福格特在纽沙特尔冲突期间从克拉普卡的女友卡①伯爵夫人那里

得来的那些钱，也许是更娇嫩的手给的，但不是更纯粹的民主主义

者之手给的。一个著名的法国作家说，《ＰｌｏｎＰｌｏｎｅｓｔｖｏｌｕｐｔｕｅｕｘ

ｃｏｍｍｅＨéｌｉｏｇａｂａｌｅ，ｌａｃｈｅｃｏｍｍｅＩｖａｎⅢｅｔｆａｕｘｃｏｍｍｅｕｎｖｒａｉ

Ｂｏｎａｐａｒｔｅ》〔“普隆 普隆像海利奥加巴尔一样好色，像伊万三世一

样怯懦，又像真波拿巴一样虚伪”〕。普隆 普隆的最糟糕的行为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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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把他的堂兄当做ｈｏｍｍｅｓéｒｉｅｕｘ〔严肃的人〕。维克多·雨果关

于路易·波拿巴还可以说：《ｎｅｓｔｐａｓｍｏｎｓｔｒｅｑｕｉｖｅｕｔ》〔“并非任

何人都能按其心愿成为巨人”〕①，但自从路易·波拿巴发现了普

隆 普隆以后，波拿巴的雅努斯头的两面就成为：土伊勒里宫的那

个人集中了事业的一面，罗亚尔宫的那个人集中了小丑的一面。这

个假波拿巴，即自己伯父的侄子而不是自己父亲的儿子５２７，比真波

拿巴还真；因此，法国人总要说：ｌａｕｔｒｅｅｓｔｐｌｕｓｓｕｔ〔另一个更

可靠些〕。普隆 普隆同时是ＢａｓＥｍｐｉｒｅ〔衰落时期的帝国〕的唐·

吉诃德和休迪布腊斯。哈姆雷特寻思亚历山大的遗骸大概注定要

成为啤酒桶的塞子②。假如哈姆雷特看到，拿破仑的腐烂了的脑袋

长到普隆 普隆的肩膀上，他会说什么呢！③

虽然福格特的军费的主要基金“来自法国食槽”，但是，为了掩

盖这个食槽，他当然可以向他那些多少有些民主主义情绪的朋友

收集“几个法郎”来摆摆样子。这样，他的基金的来源、数量和收集

方法方面的矛盾就迎刃而解了。

福格特的代理活动不仅限于“研究”、“纲领”和招募局方面。在

洛桑中央节上，他向在瑞士的德国工人宣布了路·波拿巴解放各

民族的使命，自然，这时他用了比他替德国自由主义庸人写的“研

究”更为激进的观点。一方面福格特在“研究”中通过深入钻研“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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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正如福格特所说的，早在１８５２年他就该同普隆 普隆一起作一次学术旅行〔巴

考士的游行？），一个“蒲鲁东主义者”热情地把福格特介绍给普隆 普隆，因为

福格特《ｍａｉｓｄｏｑｕｅｐｒｏｍｅｔｔｉａａｆｏｒｃａｈｕｍａｎａ》［“超乎人力所及”（卡蒙斯“卢

兹之歌”第一首歌）］“对自然历史作了惊人研究”（“主要著作”，文件，第２４

页）。

见莎士比亚“哈姆雷特”第五幕第一场。——编者注

雨果“小拿破仑”结语第１部第１章。——编者注



质和力”的关系，得到了这样的信念：不能设想“现存的德意志各邦

政府是可以动摇的和瓦解的”（“研究”前言第Ⅶ页），并且特别向

“德国资产者”（同上，第１２８页）呼吁：要他们“关心”：波拿巴“解

放”意大利将会防止德国的“革命”，而同时他又回过来向德国工人

解释说，“奥地利是他们〈德意志各邦君主〉继续存在的唯一支柱”

（“中央节等等”第１１页）。

  他说：“我刚刚对你们说过，对其他国家来说，德国并不存在，还需要把它

建立起来，而且我相信，德国只能建成一个像瑞士联邦那样的共和国联邦。”

（同上，第１０页）

  这些话是他在（１８５９年）６月２６日说的，可是早在６月６日，

他在“研究”第二版跋中就恳求过普鲁士摄政王①用武力和王朝内

战迫使德国臣服于霍亨索伦王室。用武力实现君主集权，当然是建

成一个“像瑞士联邦那样的”共和国联邦的最简便的办法。接着，他

还发挥了关于“外部敌人”（法国）的理论，认为德国必须追随外部

敌人，以对付“内部敌人”（奥地利）。

  他喊道：“如果我必须在魔鬼（哈布斯堡）和魔鬼的祖母（路易·波拿巴）

之间进行选择，那末我会选择后者；因为她是一个老太婆，就会死去。”

  但是，福格特觉得，借口敌视奥地利，直接号召德国投入十二

月政变的法国的怀抱，未免太损害他在读者心目中的名誉了，因此

当这段讲话刊印的时候，他把这个号召作了如下修改：

  “如果问题是要在魔鬼和魔鬼的祖母之间的斗争中表明立场，那末我们

认为最好是两者互相歼灭、互相吞掉，这样我们就省事了。”（“中央节等等”第

１３页）

  最后，虽然福格特在“研究”中把路易·波拿巴吹捧为农民和

６９５ 卡·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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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的皇帝，可是这次他却对工人听众说，

  “恰恰是绝大多数的巴黎工人目前把已经“转到“路易·波拿巴方面”。

  照法国工人看来

  “路易·波拿巴正在做共和国所应当做的一切，他给无产者以工作，使资

产者破产等等”（“中央节等等”第９页）。

  总之，路易·波拿巴是工人专政者，而且由福格特把他当做工

人专政者向瑞士的德国工人吹嘘，不过这位福格特仅仅为了“工人

专政”这一字眼，便在“主要著作”中以资产阶级身分大发雷霆。

巴黎纲领为在瑞士的十二月代理人规定了在萨瓦兼并问题上

的行动计划。这个纲领包括三点：（１）对于面临危险的谣言尽可能

久地完全置之不理，必要时把它说成是奥地利的捏造；（２）在较后

的阶段，散布一种路易·波拿巴想把中立区划归瑞士的看法；最

后，（３）在兼并实现以后，即以比作为要求瑞士同法国结盟的借口，

即作为要求瑞士自愿接受波拿巴保护的借口。我们还将看到，主子

和奴才，詹姆斯·法济和卡尔·福格特，日内瓦的独裁者和受他庇

护的联邦院日内瓦议员，多么忠实地执行了这个纲领。

我们已经知道，福格特在“研究”中绝口不谈他的左右未来的

人物要为之策划战争的那种观念。在洛桑中央节上，在国民院５２８

里，在席勒和罗伯特·勃鲁姆纪念会上，在俾尔“推销员”上，最后

在“主要著作”里，都表现了同样的沉默。但是，这种“观念”比普伦

贝尔密谋产生得还要早。早在１８５１年１２月，政变后不几天，在“萨

瓦爱国者”上就可以读到：

  “爱丽舍宫前厅里已经在分配萨瓦的官职。它的报纸甚至用这事开心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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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①

  １８５１年１２月６日，法济就已经看出，日内瓦将划归十二月政

变帝国。②

１８５９年７月１日，当时的瑞士联邦主席施坦普弗利同英国驻

伯尔尼代办哈里斯上尉进行了一次谈话。他重申了自己的顾虑：如

果撒丁在意大利的统治不断扩张，萨瓦将不可避免地被法国兼并。

他强调指出，特别是北萨瓦的被兼并将使瑞士的一个翼侧完全暴

露，并且很快就会导致日内瓦的丧失（见第一部蓝皮书“论拟议中

的萨瓦和尼斯的兼并”， Ⅰ）。哈里斯把这一点告诉了马姆兹伯

里，后者则委托巴黎的考莱勋爵要求瓦列夫斯基说明皇帝的意图。

瓦列夫斯基毫不否认

“法国同撒丁不止一次地商谈过合并的问题，皇帝的意见是，如果撒丁扩

展成一个意大利王国，那末就有理由期望它向法国作出领土上的让步”（同

上， Ⅳ）。

瓦列夫斯基答复的日期是１８５９年７月４日，所以是在签定维

拉弗兰卡和约以前。１８５９年８月，巴黎出版了佩特丹的小册子５２９，

其中说欧洲准备兼并萨瓦。同年８月，在瑞士国民议会的夏季会议

结束后，福格特偷偷地溜到巴黎，听取普隆 普隆的指示。为了掩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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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ＰｅｕｔèｔｒｅｌｅｃｉｔｏｙｅｎＴｈｕｒｇｏｖｉｅｎｑｕｅｎｏｕｓａｖｏｎｓｓｉｂｉｅｎｄéｆｅｎｄｕｃｏｎ

ｔｒｅｌｅｓｍｅｎａｃｅｓｄｅＬｏｕｉｓｐｈｉｌｉｐｐｅ，ｎｏｕｓｆｅｒａｔｉｌｌａｇｒａｃｅｄｅｖｏｕｌｏｉｒ

ｂｉｅｎｓｅ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ｅｒｃｏｍｍｍｅｍéｄｉａｔｅｕｒ，ｅｔｒéｐｒｅｎｄｒｅｄｅｎｏｕｓＧｅｎèｖｅ》

（１８５１年１２月６日“日内瓦评论”）［“我们曾经很好保护他，使他不受到路易

菲力浦威胁的这位土尔高公民，或许会殷勤地出来充当中间人，以便把日内瓦

从我们手里拿走”。］

《Ｏｎｓｅｐａｒｔａｇｅｄéｊàｌｅｓｐｌａｃｅｓ…ｄｅｌａＳａｖｏｉｅｄａｎｓｌｅｓａｎｔｉｃｈａｍｂｒｅｓｄｅ

ｌＥｌｙｓéｅ Ｓｅｓｊｏｕｒｎａｕｘｐｌａｉｓａｎｔｅｎｔｍｅｍｅａｓｓｅｚａｇｒéａｂｌｅｍｅｎｔｌà

ｄｅｓｓｕｓ》



这次旅行，他让他的同谋者拉尼克尔一伙人在日内瓦散布谣言，说

什么他到费尔瓦德施泰特湖休养去了。

    《ｚｅｐａｒｌｓｌｅｂｔｅｒｍａｎｇｅｎｔａｃ，

ｖｉｌｋｌｅｉｎｅｒｗｉｓｈｅｉｔｅｒｅｎｐｆｌａｃ，

ｓｌｎｚｅｒｕｎｇｗａｓｕｎｍａｚｅｎｇｒｏｚ…

ｉｓｔｅｒｅｉｎｅｓｅｌｕｎｄｅｉｎｇｕｏｃｈ，

ｄａｚｓｅｌｂｉｓｔｅｒｚｕｏＰａｒｌｓｏｕｃｈ》①

  １８５９年９月，瑞士联邦委员会已经看到兼并的危险日益迫近

（同上， Ⅵ）；１１月１２日，委员会决定向各大国提交一份说明这

种看法的备忘录，可是１１月１８日，施坦普弗利主席和席斯秘书长

却向英国驻伯尔尼代办送去一份正式照会（同上， Ⅸ）。１０月，詹

姆斯·法济从托斯卡纳回来，他这趟奔跑毫无成果，为普隆 普隆

的厄特鲁里亚王国进行的宣传归于失败。回来后，他像往常那样，

气势汹汹地大骂兼并是谣言，说什么无论在法国还是在撒丁，都没

有人想到兼并的事。随着危险的日益迫近，“日内瓦评论”的信任也

日益增长，１８５９年１１月和１２月，该报对拿破仑后裔的膜拜（参看

前面引证过的关于普隆 普隆的文章）达到了柯利班式的疯狂程

度。５３０

１８６０年，准备兼并进入第二阶段。

置之不理和否认已经不再符合十二月英雄们的利益。这时，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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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巴黎住了许多天，

聪明没有长一点，

成了饕餮大肚汉……

饭桶一个驴一头，

至今一成也未变。”

（引自博内留斯“宝石”中的一篇寓言”一个博学的傻神甫的故事”。）——

编者注



经到了用兼并诱骗瑞士上当的时候了。这时必须实行土伊勒里宫

纲领的第二点，因而要尽可能地大声宣扬准备把中立地区交给瑞

士。在这件事情上，十二月政变的瑞士娄罗们当然会得到巴黎同时

玩弄的权术的支持。所以，１８６０年１月初，内务部长巴罗什向瑞士

公使凯伦博士宣称，

  “如果萨瓦的占有者有所改变，根据１８１５年条约，瑞士同时也应该获得

一条良好的防御线。”（见上述蓝皮书， ⅩⅢ）

  早在１８６０年２月２日，即图温奈尔向英国大使考莱勋爵声称

“可能”兼并萨瓦和尼斯的那天，图温奈尔还告诉考莱：

  “法国政府认为，在这种情况下，沙布累和佛西尼永远归属于瑞士是

理所当然的。”（同上， ⅩⅩⅦ）

  散布这种幻想，不仅是要使瑞士容忍十二月政变帝国兼并萨

瓦，而且要削弱它以后抗议兼并的效力，败坏它的名誉，让欧洲人

认为它是十二月政策的同谋者，虽然是受骗的同谋者。１８６０年上

任的联邦主席弗雷 埃罗泽并没有上圈套，反而向哈里斯上尉声

称，他对于把中立地区划归瑞士的所谓好处表示怀疑。哈里斯也同

样对联邦政府提出警告，要它当心波拿巴主义的阴谋，以便

  “瑞士不要成为一个也具有兼并野心的和力图扩张自己领土的国家”（同

上， ⅩⅤ）。

  与此相反，英国驻都灵公使詹姆斯·赫德逊爵士在同卡富尔

作了长时间的谈话以后，写信给约翰·罗素勋爵说：

  “我有充分的理由相信，瑞士也渴望兼并萨瓦的部分土地。因此，不要为

自己造成任何幻想，如果法国由于有兼并野心而受到谴责，那末瑞士也有同

样的罪过…… 因为这个问题被这种双重的夹攻弄得复杂了，所以撒丁的态

度倒是可以谅解的。”（同上， ⅩⅩⅩⅣ）

  最后，路易·波拿巴一撕掉假面具，图温奈尔就毫无顾忌地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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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了瑞士兼并中立地区这句口号的秘密。他在给法国驻伯尔尼代

办的紧急报告中，公开嘲笑瑞士对法国兼并萨瓦的抗议。根据什么

来嘲笑呢？根据巴黎强加给瑞士的“瓜分萨瓦的计划”（见１８６０年

３月１７日图温奈尔的紧急报告）。

瑞士的十二月代理人是怎样参加这种阴谋的呢？１８６０年１

月，詹姆斯·法济最先向英国驻伯尔尼代办表示：沙布累和佛西尼

之划归瑞士，并不是路易·波拿巴的诺言，而是瑞士和中立地区居

民自己的愿望（同上， ⅩⅩⅢ）。福格特在这以前从未想到过法国

可能兼并萨瓦，这时却突然充满预言家的灵感了。“泰晤士报”是自

创刊以来从未提到过福格特名字的，也突然在１月３０日的一篇通

讯中报道：

  “瑞士教授福格特认为，根据他的消息，如果共和国的联邦委员会把辛普

朗让给法国自由使用，法国准备使佛西尼、沙布累和热涅瓦等萨瓦的中立地

区归属瑞士。”（１８６０年２月３日“泰晤士报”）

  不仅如此！１８６０年１月底，詹姆斯·法济向英国驻伯尔尼代

办保证说，卡富尔（两个月前他曾经同这个人在日内瓦作过长谈）

坚决反对向法国作出任何领土上的让步（见上述蓝皮书， ⅩⅩⅩ

Ⅲ）。可是，当法济向英国担保卡富尔的时候，卡富尔却说法济有兼

并野心，以便在英国面前开脱自己（同上， ⅩⅩⅩⅢ）。最后，瑞士

驻都灵公使图尔特早在１８６０年２月９日就特意去找英国公使赫

德逊，要他相信，

  “在撒丁同法国之间决不存在关于将萨瓦转让法国的协议，撒丁根本不

同意同法国交换萨瓦或把萨瓦转让给法国”（同上）。

  但是决定性的时刻迫近了。１８６０年１月２５日，巴黎“祖国

报”５３１在一篇标题为“萨瓦的愿望”的文章中已在为兼并萨瓦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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舆论。在该报１月２７日的另一篇文章中，即用波拿巴风格写的“尼

斯伯国”一文中，已经显示出将要兼并尼斯的阴影。１８６０年２月２

日，图温奈尔通知英国大使考莱说，法国同撒丁在战前就已达成有

关“可能”兼并萨瓦和尼斯的协议。但是，关于法国实际决定兼并萨

瓦和尼斯的正式照会在２月５日才提交考莱勋爵（见１８６０年４月

２３日考莱勋爵在上院的演说），２月６日才提交凯伦博士，这样，英

国和瑞士两国的公使都得到了中立地区要划归瑞士的明确声明。

在这些正式声明以前，詹姆斯·法济就已经从土伊勒里宫获悉，撒

丁已经根据秘密条约把萨瓦和尼斯割让法国，条约中没有任何有

利于瑞士的条件。在图温奈尔向考莱勋爵和凯伦博士正式声明以

前，法济就得把帝国的药丸裹上糖衣给他的日内瓦臣民服用。因

此，２月３日，他让他的盲目的工具约翰·佩里埃在日内瓦国民俱

乐部召开一次群众大会，而法济则装做是偶然出席这次大会的，故

意说：

  “他刚才听说（ｊｅｖｉｅｎｓｄｅｎｔｅｎｄｒｅ）大家正在谈论法国同撒丁签定割让萨

瓦的条约。遗憾的是，撒丁政府已于１月２７日在这样的条约上签了字；但是

还不应根据这个明显的事实得出结论说，我们的安全真正受到威胁……固

然，关于我们对撒丁的中立地区的权利问题，条约中并没有任何保留条件；但

是，我们不知道在缔约双方的心目中是否存在这样的保留条件…… 人们可

能认为这种条件是不言自明的（ｓｏｕｓｅｎｔｅｎｄｕｅｃｏｍｍｅａｌｌａｎｔｄｅｓｏｉ）…… 我

们不应当只是过早地表示不信任…… 我们应〈对政变帝国〉保持同情……我

们应当克制，不发表任何含有敌意的言论。”（见法济的“可以充分信任的”演

说，这一欺骗性的杰作载于１８６０年２月３日“日内瓦评论”）

  英国驻伯尔尼代办认为法济的具有先知之明的讲话是十分重

要的，因此立即电告约翰·罗素勋爵。

关于把萨瓦和尼斯割让法国的正式条约，原定在１８６０年３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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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日签定。所以，不能浪费一点时间。在正式宣布兼并萨瓦以前，

还必须正式证实一下十二月政变的日内瓦代理人的瑞士爱国心。

因此，３月初，福格特先生在克拉普卡将军的陪同下（他可能是ｄｅ

ｂｏｎｎｅｆｏｉ〔诚心诚意地〕前往巴黎，以便对罗亚尔宫的埃吉丽亚、未

经承认的天才普隆 普隆施加他的影响，并且当着整个瑞士，利用

他个人的威望，促使中立地区划归瑞士。福斯泰夫 福格特在普隆

普隆的豪华的筵席上，——大家知道，在讲究饮食方面，普隆 普隆

可以同鲁库鲁斯和康巴塞雷斯媲美，而且，如果布利阿 萨瓦兰能

够死而复生，那他对普隆 普隆在这方面的天才、政治经济学、自由

思想、统帅才能和个人勇敢，也会感到惊奇，——即在他作为“令人

喜欢的交谈者”贪馋地把自己肚子装得满满的普隆 普隆的豪华筵

席上，号召瑞士拿出勇气来。（见他的巴黎通信，载于１８６０年３月

８日俾尔“推销员”附刊）瑞士应当表现出

  “它的民兵不仅是为了检阅和作士兵游戏才存在的”。“把中立地区割让

给瑞士”是一种幻想。“把沙布累和佛西尼让给法国只是第一步，跟着还会有

其他步骤”。“踩着民族原则和自然疆界原则这付高跷，可以从日内瓦湖走到

阿勒河，最后走到博登湖和莱茵河，——只要两腿足够硬实的话”。

  但是，福斯泰夫 福格特——这是问题的实质所在——至今还

不相信，法国大臣图温奈尔木人在一个月以前已经正式透露的、而

整个欧洲现在都已经知道的事情，即割让萨瓦和尼斯，早在１８５８

年８月就已经在普伦贝尔成了法国参预反对奥地利的交换条件

了。他的“左右未来的人物”倒是现在才在神甫的影响下违反自己

意愿，投入了沙文主义怀抱，并被迫夺取中立地区。

  “显然”，——我们的窘迫的辩护人喃喃地说，——“显然，曾在领导集团

中
·
寻
·
找反对日益发展的教权主义运动的力量，并且认为在所谓的沙文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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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即在除了夺取某一
·
小
·
块（！）土地以外什么也不管的最愚蠢的民族主义中

找到了这种力量。”

  福格特被普隆 普隆的厨房的蒸汽陶醉，在俾尔“推销员”上显

示了这种勇气之后，一回到巴黎就在同一家报纸上胡诌什么尼斯

人绝对同情法国人；因此，他同意大利民族联盟的主要领导人之

一、“尼斯民族”５３２，这本小册子的作者维吉齐 卢斯卡拉发生了不

愉快的冲突。可是这位在普隆 普隆的筵席上扮演文克里特角色的

英雄，到了在伯尔尼的国民院发言的时候，他的耀武扬威的号声却

变成了外交式的笛奏：建议同这位一向同情瑞士的皇帝安静地继

续谈判，并特别坚决地警告不要同东方结成联盟。联邦主席弗雷

埃罗泽暗指福格特说了某些出奇的话，而福格特也满意地获悉“窝

州新闻”在赞扬他的演说。“窝州新闻”是布朗施奈先生、拉德腊日

阿兹先生和瓦得的其他巨头们的机关报，一句话，瑞士西部铁路的

机关报，就像“新苏黎世报”是苏黎世的波拿巴派和东北部铁路的

机关报一样５３３。在那次出名的奥朗铁路之争中，有五个瓦得的政府

顾问多次受到反对方面报纸的指责，说他们每人从巴黎的《Ｃｒéｄｉｔ

Ｍｏｂｉｌｉｅｒ》
５３４
——瑞士西部铁路的主要股东那里得到１万法郎的股

票（２０股），而他们仍然逍遥法外，举此一端，就足以说明“窝州新

闻”的老板们是何等人物。

福格特在克拉普卡的陪同下去访问罗亚尔宫的埃吉丽亚不几

天以后，詹姆斯·法济也在约翰·佩里埃的陪同下去访问土伊勒

里宫的斯芬克斯。大家知道，路易·波拿巴喜欢斯芬克斯这个角

色，而且他给他自己的奥狄浦斯们的薪俸，就像过去的法国国王给

他的宫廷小丑的薪俸一样。在土伊勒里宫，法济厕身于瑞士和斯芬

克斯之间。如上所述，约翰·佩里埃是他的旅伴。这位约翰是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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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詹姆斯的影子；他所做的全是那个人所希望的，凡是那个人不希

望的他就不做；他依靠那个人也为那个人而生，他通过那个人成了

日内瓦大会议的议员，他替那个人安排酒宴和准备祝词，他是那个

人的列保莱罗和菲阿兰。他们俩回到日内瓦时，就有关瑞士的利益

来说毫无结果，但就威胁法济处境的危险来说，却成绩辉煌。法济

在公开发言中怒气冲冲地声称，他现在算是恍然大悟，今后他将痛

恨路易·波拿巴，就像以前热爱他那样。共和主义者的法济竟对一

个扼杀过两个共和国的刽子手爱了九年，真也爱得古怪！法济以极

深的造诣扮演一个受骗的爱国志士的角色，使整个日内瓦都沉浸

在法济式的热情中，而失掉中立省份未必比失掉法济式的幻想更

令人感到痛苦。甚至多年来反对他的贵族反对党的首领德奥多·

德·索绪尔也承认，对詹姆斯·法济的瑞士爱国热忱不能再有怀

疑。

这位日内瓦的暴君，就在人民的这种欢呼声中急忙上伯尔尼

国民院去了。在他出发后不久，他的亲信，即他的巴黎旅伴，一句

话，他自己的约翰·佩里埃作了一次非常独特的亚尔古船英雄的

远征。由《ｆｒｕｉｔｉｅｒｓ》〔“干酪制造者”〕协会、法济的民主禁卫军中挑

选出来的一帮醉鬼（至少伦敦的“泰晤士报”这样称呼他们），在佩

里埃的率领下手无寸铁地坐船去托农，要在中立地区的这个点上

举行一次反法示威。为什么举行了这次示威或者为什么要举行这

次示威，亚尔古船英雄们能否获得金羊毛，或是丢掉自己的老命，

至今谁也不能断定，因为佩里埃的这次亚尔古船英雄的远征，既没

有奥菲士陪伴，也没有阿波洛尼乌斯为之歌唱。显然，这不过是以

约翰·佩里埃及其同伙为代表的瑞士，对中立地区作的一种象征

性的占领。而真正的瑞士，却不得不由于约翰·佩里埃的象征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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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领托农，而无休止地忙于外交上的道歉，向人保证忠诚和对该事

表示愤慨，这样一来，当路易·波拿巴真正占领托农和其他中立地

区的时候，才真正显得很慷慨大度了。

约翰·佩里埃在日内瓦被捕，在他的口袋里发现了数千法郎。

由于佩里埃的诬指，副秘书长兼“日内瓦评论”编辑杜孔米恩先生

也被逮捕。他是一个没有私产的青年，上述两个职位都是靠国务会

议主席和“评论”的老板詹姆斯·法济获得的。他承认给过佩里埃

钱，那是从建立志愿军基金中挪用的，而日内瓦的激进主义者直到

如今还不知道有这样一笔基金。法院侦讯的结果是，首先释放了杜

孔米恩，然后释放了佩里埃。

３月２４日，维克多 艾曼努尔正式把尼斯和萨瓦连同中立地

区割让给波拿巴。３月２９—３０日，同法济一起从巴黎回到日内瓦

的约翰·佩里埃发动了他的亚尔古船英雄的远征，在这决定性关

头，这种滑稽的示威恰好妨碍了一切严肃的示威。詹姆斯·法济在

伯尔尼保证说，“他对发生的事件一无所知”。① 莱蒂在原来的中立

地区夸口说，如果瑞士人真的在这里进行攻击，那末他的皇帝会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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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大家知道，由于北萨瓦被兼并以后，使日内瓦处在法国领土的包围中，加以法

国在托农湾的设防，近来大大加强了旧共和国的反波拿巴情绪。但是，在这种

人民情绪真正爆发的同时，也出现了巴黎操纵的、部分为法国警察密探制造的

假骚动。例如，在１８６０年９月２２日的“星期六评论”５３５上可以看到：“一个笨拙

的宪兵由于过分热心公务，在托农扣留了一帮所谓的瑞士人，要求他们出示护

照，这些所谓的瑞士人就粗暴地侮辱帝国。这些带着完全稳妥的证件的瑞士

人原来是法国人…… 在这些人为的冲突中，最令人深思的事实是，法济的一

个最亲近的拥护者〈朋友佩里埃〉同一次最早的和最糟糕的冲突有极大的关

系”（《Ｔｈｅｇｒａｖｅｓｔｆａｃｔｒｅｌａｔｉｎｇｔｏｔｈｅｓｅ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ｃｏｌｉｓｉｏｎｓｉｓ，ｔｈａｔｉｎｏｎｅｔｈｅ

ｅａｒｌｉｅｓｔａｎｄｔｈｅｗｏｒｓｔｏｆｔｈｅｍａｃｌｏｓｅａｄｈｅｒｅｎｔｏｆＭｒ Ｆａｚｙｗａｓｐｒｏｍｉｎｅｎｔｌｙ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ｅｄ》）。



即派三个师占领日内瓦。最后，福格特毫不知道这次亚尔古船英雄

的远征的秘密，因为在发生这事的前几天，他就向日内瓦警察局告

密，说日内瓦策划在萨瓦边界发动一次冲突，——但是给警察局的

线索是假的。关于这一点，我这里有流亡在日内瓦的、福格特的旧

友给住在伦敦的一个流亡者的一封信可以说明。信里说：

  “福格特散布谣言，说我不断地来往于瑞士西部和萨瓦之间，目的是要制

造一次对瑞士有害而对敌视瑞士的国家有利的革命。这件事发生在佩里埃发

动阴谋前不几天，这一阴谋，福林特肯定是知道的，而我却同您一样，毫无所

知。显然，他企图嫁祸于我，使我毁灭。幸而他也是向警察局长杜伊告发我的，

杜伊把我叫去，当他提出第一个问题时，我立即笑着打断他说：‘哈哈，这显然

是福格特式的阴谋！，这使他大为惊异。他让我更详细地叙述我同福格特的

关系。我的供述同时受到一个政府秘书的支持，这人是‘海尔维第 的成员，

第二天他就到伯尔尼去参加中央会议，在那里他向福格特的弟弟表示他不满

意卡尔的行为。古斯达夫简洁地回答说，他从福林特的信中早已看出福格特

搞的政治活动是什么。”

  如果说最初的沉默和否认以及宣传信任路易·波拿巴，是为

了要转移瑞士对危险的注意；如果说后来关于要把佛西尼、沙布累

和热涅瓦同瑞士合并的叫嚣，是要散布法国兼并萨瓦的想法；最

后，如果说托农的滑稽剧，是要破坏一切认真的反抗；那末，现在根

据巴黎纲领来看，后来发生的真正兼并和变得明显的危险，归根到

底则应成为瑞士自愿投降，即成为同十二月政变帝国结盟的动因。

这样微妙的任务只有詹姆斯·法济本人才能解决。他的仆从

福格特可以提出警告，防止同东方的联盟，但是，只有法济本人才

能够捍卫同西方的联盟。他最初是在“日内瓦评论”上暗示了这种

联盟的重要性。１８６０年４月１８日，日内瓦流传一封伦敦来信的摘

要，其中谈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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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劝告我们的有势力的同胞们当心詹·法济的建议，他可能建议瑞士

放弃自己的中立。这个劝告很可能来自法国政府，詹姆斯·法济至今是它殷

勤的代理人…… 现在他摆出一副善良的瑞士人的姿态同法国的计划作斗

争，但是，一个消息灵通的人士向我保证说，这是阴谋诡计。只要瑞士声明它

既不愿、也不能继续作中立国家时，法国政府就会像第一帝国时期那样，采取

行动迫使它结盟。”

  法济在“日内瓦评论”上对此作了回答：

  “当萨瓦归并于法国的那天，瑞士的中立就自行终止，因此，法济的这种

劝告也就是多余的了。”

  三个月以后，即７月１０日，詹姆斯·法济在瑞士国民院发表

的演说中证明，他

  “一面怒骂和握紧拳头反对波拿巴主义的金融巨头和联邦的男爵们（他

指责他们是ｌｅｇｏｕｖｅｒｎｅｍｅｎｔｓｏｕｔｅｒｒａｉｎ〔地下政府〕），一面走进了波拿巴主

义的阵营”。

  尽管他似乎极其尖锐地攻击了苏黎世—瓦得的公开亲法的政

党，但是这个政党并没有妨碍他叫嚣。

  “欧洲，特别是德国抛弃了瑞士。因此，中已不可能；瑞士必须寻找联盟，

但是，到哪里去找呢？”

  于是，这位老蛊惑家含糊其词地提到了：

  “近亲法国，只要它认识到并改正了非正义的行为，或许仍会成为共和国

等等。但是，新政策不应由老朽的金融巨头和联邦的男爵来开始，而应当由海

尔维第、由人民来实行。等着吧，即将举行的选举会教会你们该怎么办的。联

邦军队在日内瓦的出现只会受到欢迎。但是，如果他们的出现会使人对日内

瓦现行政权机构产生丝毫的怀疑，那就让他们走开，日内瓦会帮助自己并保

护自己。”

  于是，７月１０日詹姆斯·法济便在国民院陈述了他４月１８

日在“日内瓦评论”上暗示过的东西——“新政策”，瑞士同法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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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盟，也就是十二月政变的法国兼并瑞士。消息灵通的瑞士人士认

为，揭开法济从土伊勒里宫回来后带上的反波拿巴主义的假面具，

还为时过早。但是，在玩弄故意信口开河的技巧方面，法济恰好达

到了特别出众的足以与帕麦斯顿媲美的高深造诣。

  大家知道，声名狼籍的《ｇｏｕｖｅｒｎｅｍｅｎｔｓｏｕｔｅｒｒａｉｎ》〔“地下政

府”〕的代表们向国民院提交过一项对施坦普弗利的弹劾案，因为

他作为联邦主席，了解情况正确，并且曾经作出过由联邦军队占领

中立地区使其不受法国侵犯的正确决定。这项弹劾案被绝对多数

否决，但其中并无福格特的一票。

  当时有人从瑞士写信对我说：“对卡尔·福格特来说，他没有出席瑞士联

邦院讨论对联邦主席施坦普弗利的弹劾案，是很能说明他的为人的。福格特

是日内瓦州的代表，而当这个州受到波拿巴的威胁时，他不得不投票赞成坚

决捍卫该州利益的施坦普弗利。此外，他本人同这个人有交情并且受过他的

恩惠。福格特的父亲和两个兄弟靠在伯尔尼州供职维持生活；他的另一个兄

弟新近借施坦普弗利的帮助得到了待遇优厚的联邦一等统计员的职位。因

此，福林特当然不可能在记名投票时去反对一位朋友、恩人和有声望的人。

另一方面，一位普隆 普隆主义者更不可能公开赞同与波拿巴主义的侵略计

划进行殊死斗争的政策。所以，需要逃跑并把脑袋藏起来，但是肥大的屁股

仍然露在外面挨揍：现代福斯泰夫的通常的巧计和尘世的命运就是如此。”

  从土伊勒里宫发出的对“奥地利主义”的指责，詹姆斯·法济

在“日内瓦评论”上，他的仆从福格特在俾尔“推销员”、“研究”和

“主要著作”等等上对这种指责的大声重复，终于反跳回来打到瑞

士自己身上。大约在４月中旬，米兰的所有墙上都出现了这样的告

示：“拿破仑和瑞士之间的争执”。其中说道：

  “看来，萨瓦对瑞士是一块美味，因而瑞士在奥地利的怂恿下，急忙出来

在仅仅同意大利和法国有关的问题上阻碍拿破仑第三…… 英国和北方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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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大国，除奥地利外，一点也不反对兼并萨瓦；只有瑞士，因为受到力图在撒

丁的所有联合领地上制造不安和骚动的奥地利的煽动，才表示反对…… 瑞

士是一个反常的国家，它不可能长期抗拒伟大的民族原则的逼攻。德国人、法

国人、意大利人不能服从一种千篇一律的常规。如果瑞士知道这点，那它就该

想到，在德森州人们讲的是福斯柯洛和朱斯蒂的语言，那它就不该忘记，瑞士

相当大一部分人属于自称为法国人的那个伟大而慷慨的民族。”

  看来，瑞士完全是奥地利的臆造。

虽然福格特本人在这样热衷于把瑞士从奥地利的魔爪中拯救

出来，但也委托他的最亲密的同谋者之一、饶舌的士瓦本人、“残

阙”议会的傲慢议员、埃斯林根的卡尔·迈尔（现在是一家珠宝店

的老板）去关心拯救德国的事。在圣布勒兹“王冠”酒馆中举行的纽

沙特尔德意志工人协会的授旗仪式上，这位演说家（“残阙”议会议

员和珠宝商人埃斯林根的卡尔·迈尔）号召德国

  “干脆让法国人通过莱茵，因为否则德国的情况就永远不会好转”。

  参加授旗仪式的日内瓦工人协会的两个代表在新年（１８６０

年）后回到日内瓦时，叙述了这件事。在他们的报告得到瑞士西部

的其他一些协会的代表们的证实以后，日内瓦协会的领导机关分

发了一个通告，要求大家警惕正在瑞士的德国工人中进行的波拿

巴主义阴谋。

  我不妨引用一下手头的一本笔记本：“回忆第一帝国，甚至那时就有些德

国人竭力要促使建立拿破仑的世乔统治，希望这个巨大的帝国随着它的统治

者的没落而灭亡，那时至少可以由分崩离析的法兰克帝国各省组成一个统一

的德国，因而德国就能够较容易地为自己争得自由，——这就是政治上的庸

医：为了使活的机体神奇地重新出现健康血液，就把原有的血液放尽；此外，

人们指责了那些人，他们干脆否认一个伟大的民族有力量进行自卫并拥有自

决权；最后，人们指出，德国期望的救世主已经在意大利出现，他懂得什么是

民族解放等等。通告指出，它只是为那些目的良好而手段不当的德国人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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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同时通告中声明拒绝同那些卖身求荣的政论家和沽名钓誉的旧人物发生

联系。”

  就在那时候，“海尔维第”的机关报“阿尔高消息报“５３６抨击了

这样的

  “逻辑：为要更快地捉住刺猬并把它重新放掉，应当放它回到田鼠洞里

去；根据这种完美的逻辑，为了使勒奥尼达斯们出现，也就应该让埃菲阿尔特

们为所欲为。有这么一位名教授，他的做法就像本末倒置的维尔腾堡的乌尔

利希公爵一样。这位公爵在骑士的马靴不想再理睬他以后，就想靠农民的‘鞋

从流放地回到家乡；不过，这位教授同鞋的关系已经恶化，因而就同马靴搞

上了关系等等”。

  对福格特教授先生的这种指责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刊登在

“海尔维第”的机关报上。可是，他却因此受到了“希望报”５３７的更

为热情的接待。“希望报”是法国国库出巨额资金于１８５９年在日内

瓦创办的一家大型报纸。“希望报”的任务是宣传兼并萨瓦和莱茵

区，颂扬路易·波拿巴的民族解放者的救世主使命。在日内瓦尽人

皆知，福格特是“希望报”编辑部的ｈａｂｉｔｕé〔常客〕，并且是它的最

活跃的撰稿人之一。我手头就有详细材料，足以证明上述事实无可

怀疑。福格特在他的“研究”中所指的，以及他让他的同谋者、饶舌

的士瓦本人、“残阙”议会议员和珠宝商人埃斯林根的卡尔·迈尔

在纽沙特尔公开宣布的东西，在“希望报”上有了进一步的发挥。例

如，１８６０年３月２５日那一期就这样说：

  “如果德国爱国者把唯一的希望建立在对法战争上，那末他们有什么理

由去削弱那个国家的政府，阻止它取得它的自然疆界呢？也许，德国人民根

本不赞同这样仇恨法国的吧？不管怎样，确实有一些极其真诚的德国爱国者，

特别
·
在
·
最
·
进
·
步
·
的
·
德
·
国
·
民
·
主
·
主
·
义
·
者
·
中
·
间〈即帝国的福格特、拉尼克尔、埃斯林

根的卡尔·迈尔ｔｕｔｔｉｑｕａｎｔｉ〔之流的人物〕〉，他们并不认为丧失莱茵河左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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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巨大的不幸；相反地，他们确信，
·
只
·
有
·
在
·
丧
·
失
·
这
·
些
·
地
·
区
·
之
·
后，依靠同欧洲

西部的联盟并同欧洲西部的文明合为一体，复兴的德国的政治生活才会开

始。”①

  “希望报”从福格特那里如此确切地了解了最进步的德国民主

主义者的观点之后，就在５月３０日的社论中宣称：

  “莱茵河左岸的全民投票即将表明，那里所有的人都是倾向于法国的。”

  瑞士的讽刺性小报“波斯特伊里”正在不断恶毒嘲笑“希望报”

这匹“瘦弱的驽马”，说它除了必须驮着巴考士普隆 普隆的轻巧的

月桂冠以外，还得载上他的锡仑的“沉重的肚子”。

报刊如何精确地执行了波拿巴主义的策略，由下列事件可以

看出。５月３０日，日内瓦“希望报”号召通过全民投票将莱茵河左

岸让给十二月政变的法国；５月３１日，路易·茹尔丹在巴黎“世纪

报”上展开了争取兼并莱茵的阵地战，６月初，“北部各省和加来海

峡通报”把自己的重炮对准了比利时。在日内瓦的喉舌发出号召前

不久，艾德门·阿布在“民论报”上声明，撒丁的扩张迫使皇帝不得

不《ｄｅｐｒｅｎｄｒｅｌａＳａｖｏｉｅ…ｃ àｄ ｎｏｕｓｆｅｒｍｅｒｉｏｎｓｎｏｔｒｅｐｒｏｔ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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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ｕｅｒｒｅａｖｅｃｌａＦｒａｎｃｅ，ｑｕｅｌｌｅｒａｉｓｏｎｐｅｕｖｅｎｔｉｌｓａｖｏｉｒｄｅｃｈｅｒｃｈｅｒà

ａｆｆａｉｂｌｉｒｌｅｇｏｕｖｅｒｎｅｍｅｎｔｄｅｃｅｐａｙｓｅｔｌｅｍｐｅｃｈｅｒｄｅｆｏｒｍｅｒｓｅｓ

ｆｒｏｎｔｉèｒｅｓｎａｔｕｒｅｌｌｅｓ？ＳｅｒａｉｔｉｌｑｕｅｌｅｐｅｕｐｌｅｅｎＡｌｌｅｍａｇｎｅｅｓｔｌｏｉｎｄｅ

ｐａｒｔａｇｅｒｃｅｔｔｅｈａｉｎｅｄｅｌａＦｒａｎｃｅ？Ｑｕｏｉｑｕｉｌｅｎｓｏｉｔ，ｉｌｙａｄｅｓｐａｔｒｉ

ｏｔｅｓａｌｌｅｍａｎｄｓｔｒèｓｓｉｎｃèｒｅｓ，ｅｔｎｏｔａｍｍｅｎｔｐａｒｍｉｌｅｓ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ｅｓｌｅｓ

ｐｌｕｓａｖａｎｃéｓ，ｑｕｉｎｅｖｏｉｅｎｔｐａｓｇｒａｎｄｍａｌｈｅｕｒｄａｎｓｌａｐｅｒｔｅｄｅｌａ

ｒｉｖｅｇａｕｃｈｅｄｕＲｈｉｎ，ｑｕｉｓｏｎｔ，ａｕｃｏｎｔｒａｉｒｅ，ｃｏｎｖａｉｎｃｕｓｑｕｅｃｅｓｔ

ａｐｒèｓｃｅｔｔｅｐｅｒｔｅｓｅｕｌｅｍｅｎｔｑｕｅｃｏｍｍｅｎｃｅｒａｌａｖｉｅｐｏｌｉｔｉｑｕｅｄｕｎｅ

Ａｌｌｅｍａｇｎｅｒéｇéｎéｒéｅ，ａｐｐｕｙéｅｓｕｒｌａｌｌｉａｎｃｅｅｔｓｅｃｏｎｆｏｎｄａｎｔａｖｅｃｌａ

ｃｉｖｉｌｉｓａｔｉｏｎｄｅｌｌＯｃｃｉｄｅｎｔｅｕｒｏｐéｅｎ》 （《ＬＥｓｐéｒａｎｃｅ》，２５Ｍａｒｓ

１８６０）。



〔“占领萨瓦……换句话说，我们要关上自己的大门”〕，他接着说，

如果德国统一的企图导致普鲁士的同样的扩张，《ａｌｏｒｓｎｏｕｓａｕｒｉ

ｏｎｓàｖｅｉｌｌｅｒàｎｏｔｒｅｓｕｒｅｔé，àｐｒｅｎｄｒｅｌａｒｉｖｅｇａｕｃｈｅｄｕＲｈｉｎ，ｃ

àｄ ｎｏｕｓｆｅｒｍｅｒｉｏｎｓｎｏｔｒｅｐｏｒｔｅ》〔“那末，我们将不得不考虑我们

的安全并占领莱茵河左岸，换句话说，我们要关上自己的大门”〕。

这个轻率的守门人的追随者是头笨牛——“比利时独立报”５３８的阿

·阿·通讯员，约瑟夫·普留东和坐镇在土伊勒里宫的《Ｐｒｏｖｉ

ｄｅｎｃｅ》〔“天意”〕的专职女巫一类人物。不过，“希望报”对德国统一

所表示的与众不同的欢欣鼓舞，对那些卖身给奥地利的反对十二

月的德国人所作的愤怒揭露，竟达到了令人头晕目眩的程度，以致

詹姆斯·法济不得不作一定的外交上的考虑，并且还打算把他的

“日内瓦评论”改为“瑞士民族报”，并特意在“评论”上慷慨大度地

宣布，非奥地利人也可以反对波拿巴主义。

但是，卡尔·福格特——德国的这位达 达、为德国报刊设立

的波拿巴招募局的老板、法济手下的走狗、罗亚尔宫的“令人喜欢

的交谈者”、普隆 普隆的福斯泰夫、拉尼克尔的“朋友”、俾尔“推销

员”的提词人、“希望报”的撰稿人、艾德门·阿布的门徒、“劳斯之

歌”的歌手——堕落得还要深些。在巴黎，他当着全世界的面，在

“程代评论”上同
·
爱
·
德
·
华
·
·
·
西
·
蒙
·
先
·
生亲密合作。让我们来看看，“现

代评论”是什么货色，爱德华·西蒙先生又是何等人物。

“现代评论”本来是波拿巴派的官方杂志，是完全同“两大陆评

论”５３９相对立的，后者的撰稿人是一些文笔优美的人，即“辩论日报

“５４０的一些人、奥尔良派、联合派以及ＣｏｌｌèｇｅｄｅＦｒａｎｃｅ教授和

ＭｅｍｂｒｅｓｄｅｌＩｎｓｉｔｕｔ
５４１
。既然上述的最后那些官方人物不能直接

调给“现代评论”，那就得设法把他们调离“两大陆评论”，以这种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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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办法迫使他们为波拿巴派的“评论”服务。但是，这一策略并没有

取得应有的效果。“现代评论”的所有者甚至认为不能同拉·格隆

尼埃尔先生强加于他们的编辑委员会共事。由于土伊勒里宫的能

操腹语的人需要有发出各种声音的喉舌，所以“现代评论”变成了

半官方的“评论”，而由拉·格隆尼埃尔强加的编辑委员会所编的

“欧洲评论”５４２则成了官方的“评论”。

现在来谈谈
·
爱
·
德
·
华［Ｅｄｏｕａｒｄ］·

·
西
·
蒙
·
先
·
生。他的出身是莱茵

普鲁士的犹太人，名叫爱德华［Ｅｄｕａｒｄ］·西蒙，但他老是扮最滑

稽的鬼脸，把自己装成地道的法国人；然而不幸得很，他的风格却

时刻都在暴露出他是个译成法文的莱茵普鲁士的犹太人。

在席勒纪念会（１８５９年１１月）以后不久，我在伦敦的一位熟

人那里碰到了一个在巴黎住了多年的非常体面的商人，他详细叙

述了巴黎的席勒纪念会、席勒协会等等。我插嘴问他，巴黎的德国

协会和会议怎么同波拿巴的警察相处？他含着幽默的微笑回答我

说：

  “自然，没有ｍｏｕｃｈａｒｄ〔密探〕不出席的会议，没有ｍｏｕｃｈａｒｄ不参加

的团体。为了避免麻烦，我们采取了一个一劳永逸的简单策略，并且ｐｒｏｂａ

ｔｕｍｅｓｔ〔已经见效〕——我们找来一个熟识的ｍｏｕｃｈａｒｄ，立刻把他选入委员

会。在所有这类场合，我们总是认为我们的
·
爱
·
德
·
华·

·
西
·
蒙最为合适。您知道，

过去替拉马丁跑腿，替艾米尔·德·日拉丹做夹肉面包的拉·格隆尼埃尔，

现在成了皇帝的宠臣，皇帝的机要文书，同时又是法国书报总检查官。而爱

德华·西蒙是拉·格隆尼埃尔的哈巴狗，〈他独特地皱了一下鼻子又补充说〉

一只臭气熏人的小狗。爱德华·西蒙——您当然不会把这一点归咎于他——

不想ｐｏｕｒｌｅｒｏｉｄｅＰｒｕｓｓｅ〔白白地〕工作。他认为，只要投身十二月政变制

度，对他本人和文明那是无可估量的贡献。这是一个头脑简单、性格卑劣的

家伙，但是，他并不缺乏在某些方面策划低级阴谋的能力。拉·将隆尼埃尔

已叫他的爱德华·西蒙也去撰写‘祖国报 的社论。这就证明这位机要文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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颇有谋略。‘祖国报 的老板、银行宗德拉马尔是一个傲慢、固执、小狗一样

的ｐａｒｖｅｎｕ〔暴发户〕，除了最善于谄媚的人以外，他容不了别的人在一个办

公室里同他办公。我们的爱德华·西蒙，尽管他有毒鼠药，但能够像安哥拉

猫那样温顺，因此正好合适。如您所知，‘祖国报 在共和国时期是普瓦提埃

大街５４３的最无耻的机关报之一。从十二月政变开始，它就同‘国案报
５４４
和

‘立宪主义者报 争夺作为土伊勒里宫的半官方报纸的荣誉，事情刚露苗头，

它就为开展狂热的兼并活动做了不少工作。您当然知道，有些乞丐为了从过

路人那里骗取几个苏，就躺在街上装发羊痫疯。‘祖国报 确实获得了首先报

道萨瓦和尼斯将被兼并一事的荣誉。兼并刚一实现，该报的版面就立即扩大

了，因为，按德拉马尔先生所作的天真的解释：《ＬａＳａｖｏｉｅｅｔｌｅｃｏｍｅｔé

ｄｅＮｉｃｅａｙａｎｔéｔéａｎｎｅｘéｓ àｌａＦｒａｎｃｅ，ｌａｃｏｎｓéｑｕｅｎｃｅｎａｔｕｒｅｌｌｅ

ｅｓｔｌａｇｒａｎｄｉｓｓｅｍｅｎｔｄｅｌａＰａｔｒｉｅ》〔“萨瓦和尼斯伯国划归法国的必然结

果是祖国①的扩大”〕。谁都会由此想起巴黎一个玩世不恭的人的戏谑，他在

回答《Ｑｕｅｓｔｃｅｑｕｅｌａｐａｔｒｉｅ？》〔“什么是祖国”〕这一问题时，毫不犹豫地

说：《Ｊｏｕｒｎａｌｄｕｓｏｉｒ》〔“一家晚报”〕。如果莱茵河各省一旦被兼并，‘祖国

报 和它的版面以及爱德华·西蒙的ｓａｌａｉｒｅ〔工资〕，还不知要扩大到什么地

步呢！在政治经济学方面，‘祖国报 认为废除ｔｏｕｒｎｉｑｕｅｔｄｅｌａＢｏｕｒｅｓ〔交易

所行情表〕是拯救法国的办法，这样可以使交易所的、也就是全国范围的交

易重新达到所希望的高峰。爱德华·西蒙也热中于废除ｔｏｕｒｎｉｑｕｅｔｄｅｌａ

Ｂｏｕｒｓｅ，但是，我们的爱德华·西蒙不仅是‘祖国报 社论的作者和拉·格

隆尼埃尔的哈巴狗。他是新耶路撒冷的、ａｌｉａｓ〔或者说〕警察局长的、尤其

是帕勒斯特林纳先生的最忠实的朋友和告密者。总之，先生们，〈讲述人最后

说〉只要有
·
爱
·
德
·
华·

·
西
·
蒙先生参加的委员会，该委员会就会发出浓郁的警察

气味。”

  ……先生这时发出了一种格外刺耳的笑声，仿佛在ｏｄｅｕｒｄｅ

ｍａｕｖａｉｓｌｉｅｕ〔臭气〕和爱德华·西蒙先生之间存在某种完全无法

形容的秘密关系。

金累克先生曾经要下院注意十二月代理人所特有的那种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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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文字游戏 《Ｐａｔｒｉｅ》意思是“祖国”，也是报纸的名称。——编者注



职能、警察和报刊的令人快意的混淆（１８６０年７月１２日的下院会

议）。
·
爱
·
德
·
华·

·
西
·
蒙
·
先
·
生，——当然不应当把福格特的远近闻名

的①爱德华同福格特的温存的库尼贡达，ａｌｉａｓ〔或者说〕特利尔的

路德维希·西蒙②混淆起来，——
·
爱
·
德
·
华·

·
西
·
蒙
·
先
·
生，即拉·格隆

尼埃尔的哈巴狗、德拉马尔的狮子狗、帕勒斯特林纳的密探和一切

人的看家狗，显然即使不属于乳脂，无论如何也属于十二月十日的

灵堡的干酪，属于第二圈的人物，那里

《ｓａｎｎｉｄａ

    Ｉｐｏｃｒｉｓｉａ，ｌｕｓｉｎｇｈｅ，ｅｃｈｉａｆｆａｔｕｒａ，

Ｆａｌｓｉｔà，ｌａｄｒｏｎｅｃｃｉｏ，ｅｓｉｍｏｎｉａ，

Ｒｕｆｆｉａｎ，ｂａｒａｔｔｉ，ｅｓｉｍｉｌｅｌｏｒｄｕｒａ》③

卡尔·福格特在出版“主要著作”好多个星期以前，就吩咐他

的爱德华·西蒙在法国报刊上对该书加以评论。爱德华·西蒙是

适于扮演ｄｏｕｂｌｅｅｍｐｌｏｉ〔双重角色〕的。首先他私下给拉·格隆尼

埃尔先生介绍了“主要著作”的内容，然后就这个机会由他的庇护

人派他去“现代评论”工作。“现代评论”编辑部曾经恭顺地提出要

求，希望爱德华·西蒙在该报发表文章时至少不要署名，但这种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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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集居着

伪善者，谄媚者，妖术惑人者，

盗窃者，买卖圣职者，诡计多端者，

欺诈者，诱淫者等等卑鄙龌龊的人”。

（但丁“神曲”地狱篇第十一首歌。）——编者注

通过温存的库尼贡达，我的故乡特利尔的一家小报上出现了某种福格特式的

攻击我的东西，其中谈到我同“总汇报”的“肉体上的接近”。对纯洁的库尼贡

达来说，会产生什么样的联想啊！Ｖｅｒｙｓｈｏｃｋｉｎｇｉｎｄｅｅｄ！［真是有伤大雅！］

文字游戏：《ｒｕｃｈｂａｒ》意思是“远近闻名的”，也有“发出气味的”意思。——编

者注



望落了空。拉·格隆尼埃尔是毫不容情的。爱德华·西蒙在１８６０

年２月１５日的“现代评论”上，以论述他的朋友福格特的文章初露

头角，这篇文章的标题是《Ｕｎｔａｂｌｅａｕｄｅｍｏｅｕｒｓｐｏｌｉｔｉｑｕｅｓｄｃ

ｌＡｌｌｅｍａｇｎｅ Ｌｅ ｐｒｏｃèｓ ｄｅ Ｍ Ｖｏｇｔ ａｖｅｃ ｌａ Ｇａｚｅｔｔｅ

ｄＡｕｇｓｂｏｕｒｇ》（“德国的政治风俗画。福格特先生对‘奥格斯堡报

的诉讼”），文章的署名是爱德华·西蒙。

这个“罗曼人”爱德华·西蒙不认为：他“为要当一个善良的法

国人，就必须辱骂高贵的日耳曼种族”（“现代评论”，同上，第５３１

页），但是，作为“善良的法国人”和“天生的罗曼人”，他至少必须表

现他对德国事物是天生的无知。他在论及他的卡尔·福格特时这

样说：“他曾经是短命帝国的三摄政之一。”①爱德华·西蒙先生当

然想不到，ｉｎｐａｒｔｉｂｕｓ〔非现实的〕②帝国在五巨头的统治下呻吟，

相反地，“作为法国人”，他以为，既然科伦有三个圣王５４５，就要配上

斯图加特的三个议会帝国摄政，这样才能相称。“朋友”戴格特在

“主要著作”中使用的俏皮话，“常常是远远不符合法国人的口味

的”③。法国人爱德华要补救这一点，并且“要尽力进行淘汰”④。

“朋友”福格特生来就喜欢“鲜艳刺目的色彩”，“在用语方面就

不是那么细致入微的”⑤。当然罗！“朋友”辐格特本来只是一个被

人兼并了的德国人，就像达 达是一个被人兼并了的阿拉伯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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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Ｍ Ｖｏｇｔａｉｍｅｂｅａｕｃｏｕｐｌｅｓｃｏｕｌｅｕｒｓｔｒａｎｃｈａｎｔｅｓ，ｅｔｉｌｎｅｓｔｐａｓＰｒéｃｉｓéｍｅｎｔ

ｕｎｇｏｕｒｍｅｔｅｎｍａｔｉèｒｅｄｅ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ｌｃ，ｐ ５３０）

《Ｎｏｕｓｎｏｕｓｅｆｆｏｒｃｅｒｏｎｓｄｅｃｈｏｉｓｉｒ》（ｌｃ）

《ＩｌｄéｐａｓｓｅｒａｉｔｌｅｂｕｔａｕｇｏｕｔｄｅｓＦｒａｎＣａｉｓ》（ｌｃ，ｐ ５１９）

ｉｎｐａｒｔｉｂｕｓｉｎｆｉｄｅｌｉｕｍ直译是：“在异教国家中的”。天主教主教被任命为非基

督教国家的纯粹有名无实的主教时，在其头衔上添有这种字样。——编者注

《Ｉｌｆｕｔｕｎｄｅｓｔｒｏｉｓｒéｇｅｎｔｓｄｅｌｅｍｐｉｒｅéｐｈéｍèｒｅ》（ｌｃ，ｐ５１８）



样，而爱德华·西蒙则是一个天生的“善良的法国人”和地道的“罗

曼人”。奥尔格斯先生和迪策尔先生在诋毁“罗曼种族”时，也曾达

到过这等地步吗？

爱德华·西蒙先生为了给他的上司解闷，所以在巴黎读者面

前描述德国的“三个”残余圣王之一，并且在这个德国的残余圣王

的同意和吩咐之下，把他描绘成跟在加西莫多帝王的凯旋战车之

后的志愿战俘。爱德华·西蒙在引证福格特的“主要著作”的一段

引文时说：

  “可见，福格特先生很少关心缔造德国统一的帮助来自何方，只要有人帮

助就行了；在他看来，甚至让法兰西帝国来促成他所希望的解决办法，那是最

合适的。也许福格特先生在这种情况下
·
廉
·
价（？！）

·
出
·
卖
·
了他的过去，而法兰克

福议会中跟他一同坐在极左席的老同事们也必热会感到奇怪，为什么这位一

切统一政权的死敌，这位无政府主义的热烈拥护者，竟对在法国打败了无政

府主义的一位国君表示如此热烈的同情。”①

  爱德华把“流亡的帝国摄政”从法兰克福议会的不“坚定的”左

翼换位到极左翼。投票赞成“德国世袭帝王”的人变成了“一切统一

政权的死敌”，在法兰克福的各式各样的酒馆党之间宣传必须以任

何代价保证“秩序”的中央三月同盟的成员则变成了“无政府主义

的热烈拥护者”。这一切都是为了适当突出十二月十日制度在“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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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Ｏｎｌｅｖｏｉｔ，Ｍ ｖｏｇｔｓｅｓｕｏｕｃｉａｉｔｐｅｕｄｏùｖｉｎｔｌｅｓｅｃｏｕｒｓｅｎｆａｖｅｕｒ

ｄｅｌｕｎｉｔé ａｌｌｅｍａｎｄｅ，ｐｏｕｒｖｕｑｕｉｌｖｌｎｔ；ｌｅｍｐｉｒｅｆｒａｎｃａｉｓｌｕｉｓｅｍｂｌａｉｔ

ｍｅｍｅｓｉｎｇｕｌｉèｒｅｍｅｎｔｐｒｏｐｒｅàｈａｔｅｒｌｅｄèｎｏｕｅｍｅｎｔｑｕｉｌｄéｓｉｒｅＰｅｕｔｅｔｒｅｅｎ

ｃｅｌａＭ Ｖｏｇｔｆａｉｓａｉｔｉｌｂｏｎｍａｒｃｈéｄｅｓｅｓａｎｔéｃéｄｅｎｔｓ，ｅｔｉｌｄｕｔｐａｒａｌｔｒｅ

éｔｒａｎｇｅ，àｓｅｓａｎｃｉｅｎｓｃｏｌｌèｇｕｅｓｑｕｉｓｉéｇｅａｉｅｎｔａｖｅｃｌｕｉàｌｅｘｔｒｅｍｅｇａｕｃｈｅｄａｎｓ

ｌｅＰａｒｌｅｍｅｎｔｄｅＦｒａｎｃｆｏｒｔｄｅｖｏｉｒｃｅｆｏｕｇｕｅｕｘａｎｔａｇｏｎｉｓｔｅｄｅｔｏｕｔｐｏｕｖｏｉｒｕ

ｎｉｑｕｅ，ｃｅｆｅｒｖｅｒｎｔｚéｌａｔｅｕｒｄｅｌａｎａｒｃｈｉｅｍａｉｎｆｅｓｔｅｒｄｅｓｉｖｉｖｅｓｓｙｍｐａｔｈｉｅｓｅｎ

ｖｅｒｓｌｅｓｏｕｖｅｒａｉｎｑｕｉｌａｖａｉｎｃｕｅｅｎＦｒａｎｃｅ》（ｌｃ，ｐ５１８）



亡的帝国摄政”身上猎取到的东西。福格特先生对“在法国打败了

无政府主义的那个人”的“如此热烈的同情”就更加有价值了，他供

认“让法兰西帝国来缔造德国统一最合适”就更加可贵了，“朋友”

西蒙的笨拙的暗示，即“朋友”福格特“也许廉价（ｄｅｂｏｎｍａｒｃｈé）

出卖了他的过去”，就是说，无论如何十二月政变的英雄没有为他

付出“太高的代价”，也就更加可以理解了。为了让上峰毫不怀疑

“朋友”福格特现在像“朋友”西蒙一样忠实可靠，爱德华·西蒙先

生搓着手，眨着左眼，微笑着说：福格特是热衷于秩序的，“如果他

对福格特先生了解正确的话，他甚至向日内瓦当局报告过革命的

阴谋哩”，这同爱德毕·西蒙先生向帕勒斯特林纳先生和拉·格隆

尼埃尔所“报告”的一样。

大家都知道，阿布、茹尔丹、格朗尼埃·德·卡桑尼亚克、博尼

法斯、霍夫曼博士、“希望报”的修道士、“民族报”的骑士、“民论报”

的怂恿者、“独立报”、“纪事晨报”、“窝州新闻”等的ｐｅｎｎｙａｌｉｎｅｒ

〔不值钱的文人〕、拉·格隆尼埃尔和西蒙之流的人物、文书、文明

传播者、十二月政变的卫士、普隆 普隆主义者、丹屠主义者和拢牙

的，所有这一帮人都毫无例外地从同一位圣上的金库中汲取灵感。

这样，达 达福格特就不是一个孤军作战、自行其是的游击队员，而

是一个接受津贴，受人教诲、整编入队、与流氓为伍、联合了爱德华

·西蒙、归服于普隆 普隆、并且跟他一同被捕一同被绞死的人物。

请问：是否有人付给卡尔·福格特代理人活动费呢？

  “如果我没有弄错，用金钱或别的利益促使人的言行违背地的信念，就是

收买。”（“主要著作”第２１７页）

  普隆 普隆主义就是福格特的信念。因此，即使有人付给福格

特现金，那他也决不是被收买。不过，硬币上的花纹并不像支付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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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那样花样繁多。

谁知道，普隆 普隆是否已答应他的福斯泰夫担任宾根之穴的

鼠塔５４６的指挥官呢？或者，当阿布在自己的小册子“一八六○年的

普鲁士”里迫使法国自然科学家争辩同活着的福格特和死去的迪

芬巴赫同时通讯的荣誉之后，已答应任命他为研究院的通讯院士？

或者，恢复福格特的帝国摄政的职位？

我确实知道，传闻常把事物变得更加平淡无奇。因此，“同

１８５９年以来发生的转变同时”，据说“令人喜欢的交谈者”（不久前

还是一个因彻底破产而受到刑事侦查的股份公司的领导人）的事

业中也发生了转变；谨慎的朋友们企图用下面的话来解释这件事，

即意大利的一个矿业股份公司，鉴于福格特在“矿物学方面”的功

勋，赠给他巨额股票，他第一次在巴黎逗留时，就把这些股票兑换

成现金。一些彼此不相识的知道内幕的瑞士人和法国人，几乎同时

写信对我说，“令人喜欢的交谈者”在某种程度上担任着尼翁（在瓦

得）近郊的“拉·贝尔热里”地产（普隆 普隆为都灵的伊菲姬尼

亚①购买的原属于一位寡妇的一所府邸）的总监督，报酬相当优

厚。我知道有一封信，在这封信中，一位在“１８５９年的转变”后很长

时间同福格特过从甚密的“新瑞士人”，在１８６０年初向普·勃·勃

·先生（住在伦敦芬切尔奇街７８号）提到一笔很大的款项，这笔款

项是他过去的朋友不是当做贿赂而是当做预支从巴黎中央金库领

取的。

这类的和更坏的传言流到伦敦，不过，我不认为这些传言有什

么意义。我宁愿相信福格特所说的下面的话：

０２６ 卡·马 克 思

① 马克思指撒丁国王维克多 艾曼努尔的女儿克洛蒂尔达。——编者注



  “我〈福格特〉从何处拿到钱，与任何人无关。我今后仍将努力谋取达到我

的政治目的所需在的钱，由于意识到自己的事业的正义性，我今后仍将从
·
我

·
能
·
够
·
拿
·
到
·
钱
·
的
·
地
·
方拿钱”（“主要著作”第２２６页），

  可见，也包括从巴黎中央金库拿钱。

政治目的！

《Ｎｕｇａｒｉｓ，ｃｕｍｔｉｂｉ，Ｃａｌｖｅ，

Ｐｉｎｇｕｉｓａｑｕａｌｉｃｕｌｕｓｐｒｏｐｅｎｓｏｓｅｓｑｕｉｐｅｄｅｅｘｔｅｔ》①

真是太妙了！这是德国人对粗卤的唯物主义的英国人所称为

《ｔｈｅｇｏｏｄｔｈｉｎｇｓｏｆｔｈｉｓｗｏｒｌｄ》〔“现世的福利”〕的唯心主义的说

法。

福格特在同一本“主要著作”中，在结束他的关于硫磺帮等等

的荒诞故事时同样庄严地宣称：

  “现代史的这一段时期就此告一段落。这里我所讲的决不是空洞的幻想；

·
这
·
纯
·
粹
·
是
·
事
·
实。”（“主要著作”第１８２页）

  不管医学博士沙伊伯勒怎么想：福格特这样说，人们为什么不

相信他呢？为什么他的代理人活动，不应当像他在“主要著作”中所

谈到的事实那样纯洁呢？

可是我却坚信，与十二月帮的所有其他搞写作的、搞鼓动的、

搞政治的、搞秘密活动的、搞宣传的、吹牛皮的、搞普隆 普隆活动

的、谋害别人和毁了自己的那些成员不同，只有福格特才独一无二

的把他的皇帝看做是一个《ｌｈｏｍｍｅｑｕｏｎａｉｍｅｐｏｕｒｌｕｉｍｅｍｅ》

〔“人们看在他本人面上才喜欢他的人”〕。

１２６福格特先生——九、代理机构

①       “你写的全是胡言乱语，秃子，

而且搭拉着你那鼓得过分的肚子”。

（柏西阿斯的第一首讽刺诗）。——编者注



沃尔弗拉姆·冯·埃申巴赫说：《Ｓｗｅｒｚｎｉｈｔｇｅｌｏｕｂｔ，ｄｅｒ

ｓüｎｄｅｔ》〔“谁不信仰，谁就有罪”〕①；或者像一支现代歌曲中所唱

的：“谁不相信，谁就胡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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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沃尔弗拉姆·冯·埃申巴赫“巴齐法尔”第９册。——编者注



十

庇护人和同谋者

Ｐｒｉｎｃｉｐｉｂｕｓｐｌａｃｕｉｓｓｅｖｉｒｉｓｎｏｎ

ｕｌｔｉｍａｌａｕｓｅｓｔ

〔博取权贵的欢心，并非无上的荣誉。〕①

作为自己《ｇｏｏｄｂｅｈａｖｉｏｕｒ》〔“品行端正”〕的见证人，前帝国

的福格特提出了

  “科苏特”和“另外两个人——日内瓦的复兴者法济和科莫恩的保卫者克

拉普卡”，他都可以把他们“自豪地称之为自己的朋友”（“主要著作”第２１３

页）。

  我称他们为他的庇护人。

在科莫恩战役（１８４９年７月２日）之后，戈尔盖违抗匈牙利政

府把他撤职的命令，篡夺了匈牙利军队的最高指挥权。

  拉品斯基上校在还是科苏特的追随者时所写的书中说：“如果有一位精

力充沛的人物领导政府，那末，戈尔盖的一切阴谋当时就完蛋了。科苏特只需

去军营向军队讲几句说，戈尔盖的威望就挽救不了自己的垮台…… 但是，料

苏特没有去，他缺乏公开出面反对戈尔盖的勇气，他在密谋反对这位将军的

时候，却企图向世人为对方的过失辩解。”（泰·拉品斯基“匈牙利主力军的进

军等等”５４７第１２５、１２６页）

３２６福格特先生——十、庇护人和同谋者

① 贺雷四“书信集”第２册第十七封信。——编者注



  科苏特自己承认，戈尔盖对他的蓄谋叛变，是盖昂将军在若干

时日之后正式向他告发的。（见戴维·乌尔卡尔特“居塔希亚的匈

牙利流亡者访问记”）

  “诚然，科苏特在塞格得发表的一篇漂亮的演说里讲过，如果他知道有叛

徒，那他会亲手杀死他，他指的大概就是戈尔盖。但是，他不仅没有实现这次

多少有些戏剧性的威胁，甚至没有向他的任何一个部长提过他所怀疑的人；

当他同几个人布置反对戈尔盖的可怜的计划的时候，他同时总是怀着极大的

尊敬谈起他，甚至于给他本人写措辞极为温和的信。当眼见只有推翻一个危

险人物才能拯救祖国时，怎么能够在企图用颤抖的手把他收拾掉的同时，又

扶持他，用自己的信任给对方招来追随者和崇拜者，甚至把全部权力都交到

对方手里呢？也许有人能理解这一点，不过我不能。就在科苏特以这种可怜的

方式时而赞助、时而反对戈尔盖的时候…… 戈尔盖却比他彻底和坚决地在

实现他那阴险的计划。”（泰·拉品斯基，同上，第１６３—１６４页）

  １８４９年８月１１日，科苏特按照戈尔盖的命令发表了一份公

开的辞职声明（据称是在阿腊德要塞发表的），把“政府的最高军政

权力”交给戈尔盖，并且宣称：

  “最近上帝作为对我国人民的惩罚而使我们在战争中失利后，我们对联

合起来的两大强国继续进行自卫斗争已无获得胜利的希望。”

  科苏特在声明的开头就宣布匈牙利的事业已无可挽救地毁

灭，——并且说成是上帝的惩罚，接着便在声明中要戈尔盖“适当

地利用”科苏特托付给他的权力，“向上帝负起拯救”匈牙利的“责

任”。他把匈牙利交给戈尔盖，对他可谓信任之至，但是不把自己托

付他，对他可又算信任得太少。他本人对戈尔盖是板不信任的，因

而他安排好，在戈尔盖收到他的辞职声明时，他也正好到达了土耳

其国土。所以，他的声明是用这几句话转束的：

  “只要我的死能对祖国有所裨益，那我将欣然献出我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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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他当做祭品献到祖国祭坛上的，送到戈尔盖手里的，只

是执政者的权力，然而他立即在土耳其人的保护下重新篡夺了执

政者的称号。

在居塔希亚，这位ｉｎｐａｒｔｉｂｕｓ〔非现实的〕执政者阁下得到了

帕麦斯顿提交议会的关于匈牙利惨剧的第一部蓝皮书５４８。他在给

戴·乌尔卡尔特的信中写道：他研究了这些外交文件之后，他确

信，“俄国在每一个国家的内阁中都安插有自己的奸细，甚至还有

自己的代理人”，而帕麦斯顿为了俄国的利益出卖了ｄｅａｒＨｕｎ

ｇａｔｙ〔亲爱的匈牙利〕。①不过当他在南安普顿踏上英国土地时，他

向公众说的第一句话却是：《ｐａｌｍｅｒｓｔｏｎ，ｔｈｅｄｅａｒｆｒｉｅｎｄｏｆｍｙｂｏ

ｓｏｍ！》（帕麦斯顿，我亲爱的挚友！）

科苏特在土耳其被拘期满以后，就搭船前往英国。在途经马赛

时（不过，他没有被允许上岸），他发表了一篇以法国社会民主主义

精神和风格写的声明。踏上英国的领土之后，他立即否认了

  “这种新的、社会民主主义的学说，这一学说无论正确与否，人们都认为

它是同社会秩序和财产的不可侵犯性不相容的。匈牙利没有理由也不希望同

这些学说有任何瓜葛，原因极为简单：在匈牙利没有它们存在的条件和丝毫

理由。”（请把这番话同马赛通信比较一下）

  他在英国逗留的头两个星期里，每接见一次人，就改变一次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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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科苏特当时不理解：帕麦斯顿所玩弄的敌视俄国的把戏怎么“能够”欺骗一个

具有正常理智的人。《Ｈｏｗｃｏｕｌｄａｍａｎｏｆａｎｙ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ｆｏｒａｓｉｎｇｌｅｍｏ

ｍｅｎｔｂｅｌｉｅｖｅｔｈａｔｔｈｅＭｉｎｉｓｔｅｒｗｈｏａｌｌｏｗｅｄＲｕｓｓｉａｓ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ｉｎ

Ｈｕｎｇａｒｙ，ｗｏｕｌｄｇｉｖｅｔｈｅｗｏｒｄｏｆａｔｔａｃｋａｇａｉｎｓｔｈｅｒ？》［“一个稍微有点

头脑的人怎么能够相信——即令是一霎时的相信——，一位曾经听任俄国干

涉匈牙利的部长，会下令进攻俄国呢？”］（１８５０年１２月１７日发自居塔希亚的

信。“科苏特通信集”。）



的信条。卡季米尔·鲍蒂扬尼伯爵是这样说明他当时与科苏特公

开决裂的理由的：

  “促使我采取这一步骤的，不仅是他获得自由后的两个星期内所犯的

ｂéｖｕｅｓ〔过失〕，还有我积累的全部经验以及我先在匈牙利后在流亡中所看到

的、所容忍的、所应允的、所忍受的、以及——正如您能想起来的——所掩盖

的、所隐瞒的一切，一句话，使我对这个人形成一种确定不移的看法的一切决

定了我这样做…… 请允许我指出，科苏特先生在南安普顿、威兹比奇或伦

敦，简言之在英国曾经说的或者可能说的话，都不能他人忘记他在马赛说过

的话。在‘年轻的巨人 之国〈美国〉，他又会唱另一种调子，因为，他在别的事

情上也是毫无节操的（ｕｎｓｃｒｕｐｕｌｏｕｓ），而且像一根芦苇，风势一大就弯了下

去，因此他ｓａｎｓｇｅｎｅ〔满不在乎地〕背弃自己说的话，并且毫不迟疑地用他所

断送的死者的伟大名字，例如用我可怜的堂弟路德维希·鲍蒂场尼的名字来

掩饰自己…… 我可以毫不迟疑地说，在科苏特还未离开英国之前，由于你们

向这样一个渺小的人物（ａｍｏｓｔｕｎｄｅｓｅｒｖｉｎｇｈｅａｒｔ）滥加尊敬，你们将因而感

到遗憾。”（“科苏特通信集”，鲍蒂扬尼伯爵给乌尔卡尔特先生的信，１８５１年

１０月２９日于巴黎）

  科苏特在美国的时候，到北部他表示反对奴隶制，到南部表示

赞成奴隶制，他那巡回演出遗留下来的，除了异乎寻常的失望和三

百具演说的残骸外，别无他物。抛开这段奇特的轶事不说，我只想

指出，他向侨居美国的德国人，而主要是向德国的流亡者，大力推

荐成立一个德国、匈牙利和意大利之间的同盟，但不包括法国在内

（不仅不包括政变政府，而且根本不包括法国，甚至不包括法国流

亡者及其所代表的法国政党）。他在回到伦敦之后，立刻企图通过

一位形迹可疑的人物——西尔莫伊伯爵和在巴黎的基什上校，同

路易·波拿巴接触。（见１８５２年９月２８日我给“纽约每日论坛

报”的通讯和１８５２年１１月１６日我在该报的声明５４９）

１８５３年，当米兰发生马志尼策划的暴动时５５０，这座城市到处

６２６ 卡·马 克 思



张贴了致驻当地的匈牙利军队的告示，号召他们参加意大利起义

者的行列。告示的署名是：路德维希·科苏特。可是，当起义者失

败的消息刚一传到伦敦，科苏特就急忙通过“泰晤士报”和其他的

英国报纸声明说，这一告示是伪造的，这样他就向公众揭露他的朋

友马志尼在说谎。可是，告示是真实的。马志尼从科苏特那里收到

这一告示，有科苏特亲笔写的告示的手稿，并且是在科苏特的赞同

下才张贴的。马志尼认为，要推翻奥地利在意大利的暴力统治，意

大利和匈牙利必须统一行动，马志尼起初想用一个更忠实可靠的

匈牙利领袖来代替科苏特；但是，当他的企图由于匈牙利流亡者内

部的不和而告失败之后，他宽宥了这位不可靠的盟友，并且宽宏大

量地没有揭露事实的真相，否则，科苏特在英国就会身败名裂。

大家知道，俄土战争也爆发于１８５３年。１８５０年１２月１７日，

科苏特从居塔希亚写信给戴维·乌尔卡尔特说：

  “没有土耳其的统治权，土耳其就将不复存在。而在现时情况下，土耳其

对世界自由来说是绝对必需的。”

  他在１８５１年２月１５日写给土耳其宰相列施德 帕沙的信里，

他的亲土耳其的情绪更加热烈了。他夸夸其谈地表示愿为土耳其

政府效劳。１８５２年１月２２日，当他在美国旅行时，他写信给戴·

乌尔卡尔特说：

  “您是最理解土耳其和匈牙利的利益是一致的，因此您是否同意维护我

在君士坦丁堡的事情？我在土耳其逗留期间，土耳其政府并不知道我是什么

人；英国和美国对我的接待以及由于幸运，我甚至想说由于天意使我现在得

到的地位，都应当能够向土耳其政府表明：我是土耳其及其未来的一位诚挚

的、也许不无影响的友人。”

  １８５３年１１月５日，他向克罗谢先生（乌尔卡尔特分子）书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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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作为土耳其的同盟者到君士坦丁堡去，不过“不是空着手去”

（《ｎｏｔｗｉｔｈｅｍｐｔｙｈａｎｄｓ》），因此，他请求克罗谢先生

  “采取私下请求那些乐于相助的自由派人士的办法”，

为他募集款项。

他在这封信里说道：“我憎恨并蔑视制造革命的伎俩”（《Ｉｈａｔｅ

ａｎｄｄｅｓｐｉｔｅｔｈｅａｒｔｉｆｉｃｅｏｆｍａｋｉｎｇ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ｓ》）。但是，他在乌尔

卡尔特分子面前吐露对革命的憎恨和对土耳其人的热爱时，又同

马志尼一道发表宣言，要求把土耳其人逐出欧洲，并把土耳其变成

一个“东方的瑞士”，同时在所谓欧洲民主派中央委员会５５１的呼吁

书上签名，号召进行革命。

由于科苏特不到１８５３年底就把他于１８５２年在美国用匈牙利

名义进行招摇撞骗弄来的钱挥霍一空，同时，克罗谢先生对他的恳

求又置若罔闻，所以，这位执政者放弃了他对君士坦丁堡的侠义的

拜访，然而，他派了他的代理人约翰·班迪亚上校①带着他全力的

８２６ 卡·马 克 思

① 我本人于１８５０年在伦敦认识了班迪亚和他当时的一位朋友——现在的图尔

将军，他把科苏特亲自弄的证明书给我看，这样他就用简单的方式打消了我由

于他同各式各样的党派——奥尔良派、波拿巴派等——玩弄骗局以及同各个

“民族”的警察交往而产生的怀疑。按照这份证明书，他这位早已是克拉普卡

手下的科莫恩的临时警察总监，现在被任命为ｉｎｐａｒｔｉｂｕｓ〔非现实的〕警察总

监。他作为为革命服务的警察局的秘密首长，自然应当有一条“公开的”门路

通向为各国政府服务的警察局。１８５２年夏天我发现，他把我托他转交给一个

柏林书商的手稿藏起来，并把它交给了一个德意志邦政府５５２。当我把这件事

以及这个人的其他一些早已引起我注意的特点写信告诉了住在巴黎的一位匈

牙利人，以及班迪亚之谜由于消息相当灵通的第三者的参与而被彻底解开时，

我便于１８５３年初给“纽约刑法报”寄去一篇由我署名的公开揭露他的文章５５３。

在我至今还保存着的一封辩护信中，班迪亚说，我把他看成间谍是最没有理

由的，因为他一直（这也是事实）避免同我谈论有关我党内部的问题。尽



推荐信到那里去。

１８５８年１月２０日，军事法庭在切尔克西亚的阿迭尔比进行

了审讯。尽管法庭“根据穆罕默德 贝伊，即从前伊洛施法耳瓦的约

翰·班迪亚的招认和证人的证词，犯有背叛国家和私通敌人（俄国

将军菲力浦逊〉之罪”，一致判决其死刑，然而，这丝毫没有妨碍他

直到此刻仍旧安然地住在君士坦丁堡。班迪亚在他以书面形式交

给军事法庭的供认里还这样说：

  “我的政治活动完全受我国的领袖路德维希·科苏特的指挥……

９２６福格特先生——十、庇护人和同谋者

⒇ 管科苏特和他的追随者当时没有同班迪亚断绝往来，然而，我在“刑法报”上的

揭发毕竟对他后来在伦敦的行动有所不便，因而，他就更加乐于抓住东方的混

乱提供给他的机会，以便在另一个天地中施展他的天才。巴黎和约（１８５６年）

缔结后不久，我在英国的报纸上看到，土耳其军队的一个上校穆罕默德 贝伊，

即从前以约翰·班迪亚知名的一个基督教徒，同一些波兰流亡者从君士坦丁

堡乘船前往切尔克西亚，他在那里是塞弗尔 帕沙的总参谋长并且似乎成了切

尔克斯人的“西蒙·玻利瓦尔”。我在伦敦“自由新闻”上点出了这位解放者的

历史５５４，这家报纸在君士坦丁堡有很大销路。如正文所指出的，１８５８年１月２０

日，班迪亚因图谋叛变切尔克西亚，由泰·拉品斯基上校指挥的波兰军团的军

事法庭在阿迭尔比判决死刑。由于班迪亚是土耳其的上校，塞弗尔 帕沙认为

执行这一判决同对土耳其政府的尊重是不相容的，因此，他把这个罪犯送往特

拉比曾德，不久以后，罪犯从该地获释又回到了君士坦丁堡。在此期间，君士

坦丁堡的匈牙利流亡者在为班迪亚热情辩护，攻击波兰人。由于俄国公使馆

的保护，班迪亚没有受到土耳其政府御前会议（而且它还得把他当做“上校”和

他的妻妾一起加以供养）的追究，由于他的同胞们对波兰人所持的偏见给他的

保障，他极为冷静地在“君士坦丁堡报”５５５上发表了一篇自我辩护书。然而很

快来了一个切尔克西亚代表团，把这出戏收了场。匈牙利流亡者正式抛弃了

他们的被保护者，尽管是是ｄｅｔｒèｓｍａｕｖａｉｓｅｇｒａｃｅ〔非常不乐意〕。阿迭尔比军

事法庭的全部公文，其中包括班迪亚的自供和后来在君士坦丁堡交换的文件，

都由那里的波兰流亡者寄到了伦敦，并摘要登载在伦敦的“自由新闻”（１８５８

年５月）上。我还将这些文件更为详细地发表在１８５８年６月１６日“纽约论坛

报”上５５６。



１８５３年１２月２２日，我带着我的政治领袖的介绍信来到君士坦丁堡。”

  他往下叙述他后来成了伊斯兰教徒，并参加土耳其军队当了

上校。

  “根据〈科苏特〉给我的指示，我必须设法打进派往切尔克西亚沿岸地区

作战的部队。”

  在那里，他必须设法阻止切尔克斯人参加反对俄国的战争。他

胜利地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并在战争快结束时从君士坦丁堡寄给

科苏特一份“有关切尔克西亚情况的详细报告”。他在同波兰人一

起再度出征切尔克西亚以前，接到科苏特的一项命令，要他同给他

明确指定的那些匈牙利人，其中有施泰因将军（费尔哈德 帕沙），

共同行动。

  他说：“俄国公使的军事秘书弗兰基尼上尉，参加过我们的几次会议，我

们的目的是用和平、缓慢、然而可靠的方法把切尔克西亚拉到俄国人那方面

去。在远征队离开君士坦丁堡以前〈１８５７年２月中〉，我接到了科苏特的来信

和指示，他赞同我的行动计划。”

  在切尔克西亚，由于截获了班迪亚给俄国将军菲力浦逊的信

件，他的叛卖活动被发觉了。

  班迪亚说：“根据给我的指示，我必须同一位俄国将军建立联系，我很久

都不敢这样做，但是，最后我接到了非常明确的ｏｒｄｒｅｓ〔命令〕，使我不敢再犹

豫不决。”

  阿迭尔比军事法庭的审讯，特别是班迪亚的自供，在君士坦丁

堡、伦敦和纽约引起了极大的轰动。人们一再坚持（而且匈牙利人

也是如此）要科苏特公开解释，但是毫无结果。直到现在，他对班迪

亚在切尔克西亚的使命一事，仍然怯懦地保持沉默。

１８５８年秋，科苏特在英格兰和苏格兰到处演讲，廉价兜售他

０３６ 卡·马 克 思



那反对奥地利宗教条约
５５７
和路易·波拿巴的主张。他要英国人提

防他称为俄国的秘密盟友的路易·波拿巴的叛卖计谋，那时他是

何等狂热，可以从——例如“格拉斯哥哨兵”（１８５８年１１月２０日）

上看出来。１８５９年初，当路易·波拿巴暴露了自己的意大利计划

时，科苏特在马志尼的“思想和行动”上揭发了他并且要“所有真正

的共和主义者”——意大利人、匈牙利人、乃至德国人，不要为这位

加西莫多帝王火中取栗。１８５９年２月，科苏特肯定说，早就属于罗

亚尔宫红色宫廷奸党的基什上校、泰列基伯爵和克拉普卡将军同

普隆 普隆拟定了密谋在匈牙利发动起义的计划。科苏特威胁说，

如果不让他加入这一“秘密同盟”，他就要在英国报刊上发起一场

公开辩论。普隆 普隆十分愿意为他敞开教皇选举会的大门。５月

初，科苏特带着英国护照、化名布朗先生前往巴黎，他急忙赶赴罗

亚尔宫，向普隆 普隆详尽地叙述了他要在匈牙利发动起义的计

划。５月３日晚上，“红色亲王”用自己的专车把这位前统治者带进

了土伊勒里宫，要在那里把他介绍给社会的救星。在同路易·波拿

巴会晤时，科苏特一向能言善辩的舌头突然失灵了，因此普隆 普

隆只得代他说话，在某种程度上向堂兄陈述了他的纲领。科苏特后

来对普隆 普隆几乎一字不差的忠实转述赞许不已。路易·波拿巴

聚精会神地听完了堂弟的陈述之后说：只有一个障碍使他不能接

受科苏特的建议，即科苏特的共和主义原则及其同共和派的联系。

作为对此的答复，前统治者极其庄重地放弃了共和主义的信念，同

时肯定地说，他现在不是、而且从来就不是共和主义者；仅仅是由

于政治上的必要和各种情况的特殊凑合，他才不得不参加了欧洲

流亡者的共和派。为了证明自己反对共和主义，科苏特以他的国家

的名义把匈牙利的王位奉献给普隆 普隆。这个王位当时还没有废

１３６福格特先生——十、庇护人和同谋者



除。尽管科苏特并不享有拍卖王位的公认的全权，不过，谁要是对

他在国外的言论经常稍加注意的话，谁就会知道：他早已习惯于像

闭塞的容克地主谈论他的庄园那样谈论他的《ｄｅａｒＨｕｎｇａｒｙ》〔“亲

爱的匈牙利”〕。①

科苏特放弃他的共和主义信仰一举，我认为是真心诚意的。他

在佩斯要求发给他３０万弗罗伦皇室费来维持他的行政权的显赫

外表；把从前属于一位奥地利大公夫人的医疗机构交给他自己的

妹妹掌管；企图使几个团队用科苏特的名字命名；渴望成立一个宫

廷奸党；到了外国却顽固地抓住他在危险时刻所放弃的执政者头

衔；他后来的言行，与其说像一个流亡者，倒不如说像一位王位追

求者——所有这一切倾向都是同共和主义格格不入的。

洗去科苏特先生身上的共和主义嫌疑的好戏收场之后，照协

议付给他３００万法郎。这样一个协议是没有什么奇怪的，因为，既

然要把匈牙利流亡者像军队一样组织起来，那就得花钱，既然欧洲

所有专制国家在整个反雅各宾战争中都有权接受英国的资助，那

为什么这位执政者就无权接受他的新盟友的资助呢？作为个人开

销的预支，科苏特立刻得到５万法郎，此外，还议定另付相当数量

的款项，作为万一战争提前终止时的一种保险费。财政上的远见和

传奇式的敏感是绝不相互排斥的。要知道，早在匈牙利革命期间，

科苏特就已明智地想到——他的前财政部长杜舍克当然知道这件

事——不领取科苏特纸币，而要银币或奥地利钞票。

科苏特离开土伊勒里宫以前，就商定了他要在英国掀起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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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这种事情为众人所知是不足为奇的，特别是因为参加这次会晤的至少有两方

民的饶舌的人。而且，科苏特在伦敦逗留期间（１８５９年夏末），英国报纸就已经

公布了这些事实。



争取中立的运动，使得比内阁的所谓“亲奥地利倾向”中立化。众所

周知，辉格党和曼彻斯特学派的自愿支持，使他极为顺利他完成了

协定中的初步条款。他所进行的从伦敦的市长官邸到曼彻斯特的

自由贸易大厅的巡回讲演，同他在１８５８年秋天的英国——苏格兰

的巡回讲演恰成对照，那时他向每个听众收费一先令，兜售他对波

拿巴和瑟堡的憎恨，把这二者说成是《ｔｈｅｓｔａｎｄｉｎｇｍｅｎａｃｅｔｏ

Ｅｎｇｌａｎｄ》〔“对英国的经常威胁”〕。

欧洲的匈牙利流亡者，大部分从１８５２年底起就相继离开了科

苏特。由于有了靠法国的帮助进攻亚得利亚海沿岸的希望，大多数

人又回到他的麾下。他和新争取过来的追随者中的军事人员的谈

判，并不缺乏“十二月的”余味。为了可以把大部分的法国钱交给他

们，科苏特提升他们的军衔，例如把中尉晋升为少校。首先，每人得

到去都灵的一笔旅费，接着就是一套华丽的军服（一套少校军装价

值达１５０英镑），最后是预支６个月的军饷，并许诺在和约签订后

发一年的军饷。但是，一般地说，薪俸不是太高的：总司令（克拉普

卡）１００００法郎，将军６０００法郎，准将５０００法郎，中校４０００法郎，

少校３０００法郎等等。在都灵集合的匈牙利军队几乎全是军官，没

有士兵，而我曾不止一次地听见过匈牙利流亡者的“下层群众”为

此发出沉痛的怨言。

摩里茨·佩尔采尔将军在看透了这场外交把戏之后，像上面

已经提过的，立即拒绝参加，并公开作了声明。克拉普卡不顾路易

·波拿巴的反命令，坚持在阜姆登陆，但是科苏特却将匈牙利流亡

者军团留在剧院经理所指定的舞台界限之内。

签订维拉弗兰卡和约的消息刚一传到都灵，科苏特害怕把他

交给奥地利，就费尽心机，背着他的军队，偷偷地跑到日内瓦。在当

３３６福格特先生——十、庇护人和同谋者



时都灵的匈牙利兵营里，无论是弗兰茨 约瑟夫，也无论是路易·

波拿巴，都没有像路德维希·科苏特那样招来那么多憎恨。只是由

于他这次逃跑过于滑稽，才使得对他的批评略为平静。科苏特在回

到伦敦以后，发表了一封写给他的驯服的大象——格拉斯哥的某

位麦克 亚当的信，声明他感到失望，但没有受骗；他在信的结尾用

动人的言词说，他是一个无家可归的人，因此请求给他的信都寄到

为他这个亡命者提供了栖身之处的他的朋友弗·普尔斯基的寓

所。伦敦报界以超乎盎格鲁撒克逊式的粗卤，建议科苏特——如果

他愿意的话——用波拿巴的津贴在伦敦租赁一所公馆；这件事使

他确信，他在英国暂时已没有什么戏可唱了。

科苏特除了具有口若悬河的天才以外，每当听众对他表现出

明显的不悦或者他无话为自己辩护时，他还有一种非凡的保持沉

默的天才。就做太阳一样，他也有亏蚀的时候。他新近给加里波第

的信证明，他一生中至少有一次做到了前后一致。他在这封信里警

告加里波第不要进攻罗马，以免侮辱法国人的皇帝，这位“被压迫

民族的唯一的靠山”。

像十八世纪上半叶人们把阿尔贝罗尼叫做了不起的红衣主教

一样，也可以把科苏特称做了不起的朗根施瓦茨。实质上，他是一

个每次都从新的听众那里受到影响的即兴诗人，而不是一个硬要

世界接受他的新奇思想的创作家。布朗丹在自己的钢丝上跳舞，而

科苏特则在自己的舌头上跳舞。他同本国人民的气息隔绝了，因而

不可避免地要蜕化成为圆滑的老手，并且染上这种人的恶习。即兴

诗人的思想不稳定必然要表现为行动上的模棱两可。如果说科苏

特曾经是个风奏琴，人民的风暴使它发出过巨大的音响，那他现在

只不过是迪奥修斯的耳朵，用来传达罗亚尔宫和土伊勒里宫密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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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私语而已。

如果把福格特的第二个庇护人克拉普卡将军同科苏特等量齐

观，那是非常不公正的。克拉普卡是匈牙利最优秀的革命将领之

一。他同１８５９年在都灵集合的多数军官一样，对路易·波拿巴的

看法无异于弗兰茨·拉科西对路易十四的看法。对于他们来说，路

易·波拿巴代表法国的军事威力，这种威力可以用来为匈牙利谋

利，但是，仅仅由于地理上的原因，也永远不会对匈牙利有害①。

但福格特为什么要引用克拉普卡的话呢？克拉普卡从未否认过他

属于普隆 普隆的红色宫廷奸党。为了用“朋友”克拉普卡来作

“朋友”福格特的保人吗？克拉普卡在选择朋友方面并不具有特殊

的才干。阿塞尔曼上校是他在科莫恩的密友之一。拉品斯基上校

在放弃科莫恩以前曾在克拉普卡手下服务，以后在切尔克西亚的

反俄战斗中曾屡建奇功。让我们听听他对这位阿塞尔曼上校说些

什么。

  拉品斯基说：“维拉戈什的叛变５６０，在科莫恩的为数众多而又无所事事的

参谋军官当中，引起了极度的恐惧…… 这些衣领绣金的洒了香水的先生们，

５３６福格特先生——十、庇护人和同谋者

① 虽然我理解克拉普卡的这种立场，但当我在上引的瑟美列的著作里发现了相

同的情绪时，我却感到惊奇和不快，因此我坦率地把我对这个问题的见解告

诉了他。他最近关于奥地利的让步的声明５５８使我更为不解。我知道，瑟美列

在处理公共事务方面不会为个人动机所左右，并且有十分重要的根据使他宣

称：匈牙利人得到维也纳给的东西后能够在佩斯获得一切；从外部策划的匈

牙利起义，尤其是在法国援助下的起义，必然导致俄国在赞助或反对奥地利

的情况下进行对匈牙利的干涉；最后，给予特兰西瓦尼亚、斯洛伐克和克罗

地亚以及伏伊伏迪纳的自治权，在此刻会像在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那样，使维也纳

内阁获得这些“民族”的协助来反对马扎尔人。这全是正确的，但是，如果

不令人据此认为你承认《ｉｎｕｓｕｍｄｅｌｐｈｉｎｉ》５５９残缺不全的维也纳版的匈牙利宪

法，才能这样说。



其中很多人既不会拿枪也不能指挥３个士兵。他们惊慌失措，乱成一团，想

尽方法只图逃命。他们利用各种借口脱离主力部队，以便躲进舒适而安全的

难以攻破的要塞之内，除了每月签字如数收到薪俸之外，别无他事。他们一

想到要进行殊死的防御战就怕得发抖…… 正是这些坏蛋向将军撒谎，给他

描绘出一片内部混乱、骚动等等的恐怖景象，以便只要能保全他们的生命和

财产，促使他尽快地交出要塞。很多人对保全财产特别关切，因为他们在整

个革命中的全部意图就是发财致富，而某些人也确实如愿以偿。这种发财致

富对于某些人来说是很容易的，因为往往在过半年时间才清算收款账目。这

为欺诈和蒙骗创造了有利条件，因此，大概有些人盗窃金库的能力要比他们

补充金库的能力大得多…… 停战协定缔结了；现在人们怎样来利用它呢？要

塞内存有足够一整年用的食物，其中有极大数量毫无必要地被运往邻近的村

庄；相反地，从周围地区却没有运进任何食物；附近村庄的农民存有干草和

燕麦，尽管他们请求收购这些饲料，然而无人理睬，可是几星期之后，哥萨

克人的马吃光了农民的东西，而我们却在要塞里埋怨缺乏饲料。要塞中的大

部分供屠宰用的牲畜，在饲料不足的借口下卖到城外。阿塞尔曼上校或许不

知道，鲜肉可以做成腌肉。有一大部分谷物也以开始霉烂为借口被卖掉；这

些事情是公开进行的，但更多是暗地进行的。在阿塞尔曼以及诸如此类的家

伙的包围中，克拉普卡自然不得不立即放弃他所想到的任何一个好念头；他

周围的那些先生们所关切的就是这一点……”（拉品斯基，同上，第２０２—２０６

页）

  戈尔盖和克拉普卡的回忆录５６１都同样确凿地说明克拉普卡缺

乏坚毅性格和政治远见。在科莫恩保卫战中，他所犯的全部错误都

渊源于此。

  “如果克拉普卡除了他的知识和他的爱国心以外，还有自己的坚毅不拔

的意志，并且按他自己的见解行事，而不是按他身边的那些蠢货和懦夫的怂

恿行事，那末，科莫恩的保卫战就会在历史中像流星一样灿然一闪。”（同上，

第２０９页）

  ８月３日，克拉普卡获得了一次辉煌的胜利，彻底击溃了围攻

科莫恩的奥地利军团，使它长期丧失战斗力。紧接着他攻克了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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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甚至可以毫不费力地占领维也纳，但是，他不知所措，无所事事

地在腊布停留了一个星期，随后又返回科莫恩，得到戈尔盖的一封

信和后者缴械投降的消息。敌人请求停战，以便使被击溃的奥地利

军团和正从里马索姆巴特开来的俄国军队在科莫恩附近集结，然

后满不在乎地把要塞包围起来。克拉普卡没有对正在集结的敌方

部队进行各个击破，反而又不知所措地犹豫起来，不过，他到底拒

绝了奥地利和俄国军使们提出的停战。于是，——拉品斯基说

道，——

  “８月２２日，尼古拉皇帝的一位侍卫官来到科莫恩…… 但是，——这位

俄国的靡菲斯特斐勒司用甜言蜜语说道，——将军先生，您不会拒绝我们提

出的两星期的停战，因为这是我仁慈的皇帝陛下向您请求的。这一席话像烈

性毒药似地立即奏效了。奥地利和俄国军使们的一切努力和劝说都未能取得

的东西，这奸滑的俄国人只花三言两语就得到了。克拉普卡经不住这番巧妙

的恭维，签署了两星期的停战。从此，科莫恩的陷落就注定了。”

  如上所述，在克拉普卡姑息下，阿塞尔曼上校利用停战，在两

星期内从要塞中运走足够一整年用的军粮。停战期满之后，格拉贝

从发格河方面包围了科莫恩，已逐渐增至４万人的奥地利军队则

在多瑙河的右岸驻扎下来。科莫恩的守军却因整天在工事里和城

内游手好闲而弄得军心涣散。克拉普卡对包围要塞的俄国军团从

未发起一次出击，这个军团还没有参加过一次作战并且只有

１９０００人。敌人包围城市的准备工作从未受到过干扰。从签订停战

协定的那一天起，克拉普卡所准备的一切，实际上不是为了防御而

是为了投降。他的全部精力都化在警探活动上面，因为是用来对付

那些反对投降的勇敢的军官们的。

  拉品斯基说道：“最后，只要谈到奥地利人就有危险，因为那可能被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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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９月２７日，终于投降了。

  “如果考虑到现存力量和把自己的最后希望寄托于科莫恩的那个国家的

绝望的处境，考虑到欧洲的总形势以及可能为科莫恩付出极大牺牲的软弱无

力的奥地利，那末可以说，投降的条件是分外可怜的。”

  这些条件“只是有助于那些人迅速逃出科莫恩到国外去”，但

是，不论对匈牙利，甚至对落在奥地利人手中的革命将领们，都没

有取得任何保证。此外，这些条件还定得非常匆忙，因而含混不清、

模棱两可，这就为后来海瑙破坏这些条件大开方便之门。

这就是克拉普卡。如果说福格特本来就没有“性格”，那末，克

拉普卡就更不能供给他这类货色。

第三个庇护人是“詹姆斯·法济——日内瓦的复兴者”，他的

宫廷丑角福格特就是这样称呼他的。约翰·菲力浦·贝克尔下面

的信件（同前面引过的信一样，也是寄给同一位收信人的①）对法

济的性格描写得十分成功，以致任何增添都会使之减色。因此，我

只预先作一点儿说明。福格特的所谓“研究”一书最令人作呕之处

就是：路德教派，甚至加尔文教派对“教皇至上派”的那种伪善的恐

惧。例如，他使德国只能进行乏味的非此即彼的选择：或者向路易

·波拿巴伸手，或者受奥地利宗教条约的支配，而且“老实说，宁愿

再一次处在民族屈辱的时期”（“研究”第５２页）。他用清教徒的难

听的鼻音愤懑地号叫，反对

  “教皇至上派，这个吮吸全人类骨髓的世敌，这个妖怪”（同上，第１２０

页）。

  显然，他从未听说过甚至老杜班在波拿巴参议院里所透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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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即：

  “在路易·波拿巴制度下，直接从属于耶稣会的联合会、协会和各种各样

的团体比在ａｎｃｉｅｎｒéｇｉｍｅ〔旧制度〕下数目大为增多；十二月政变帝国的立法

和行政机关，已有系统地废除了政府机构在１７８９年就给教皇至上派的宣传

所加的限制。”

  但是，有一点福格特无疑是知道的，那就是：他的本地的波拿

巴——詹姆斯·法济先生的统治，是建立在所谓的激进派和教皇

至上派之间的多年联合的基础上的。当维也纳会议把加尔文教派

的老巢日内瓦并入瑞士联邦时，也就把一些信奉天主教的农村居

民和教皇至上派僧侣的ｃｒèｍｅ〔精华〕连同某些萨瓦区一起并入了

日内瓦领土。同“人类的这个世敌，这个妖怪”结成的同盟，使法济

成了日内瓦的独裁者，使福格特成了法济的联邦院议员。这就是要

预先说明的。

“１８６０年７月２日于巴黎

莱朋友：

我到底要满足您的愿望，把我对詹姆斯·法济先生的看法告诉您……

关于国家的科学如果没有实际运用的艺术就毫无用处，同样，管理国家

的艺术如果不以科学和哲学思想为基础，也是毫无结果的。光是科学不能向

一个所谓的政治家提供处世的经验，而他的无能就会很快暴露出来。相反地，

一个只是片面地具有管理国家艺术的人，到更易于掩盖自己知识和精神创造

力的不足，被当做一个实际的政治家，获得众多的庸人的拥护。人民在这样一

位人物的统治下，能否在文化史上发展，能否有顺利发展的必要保证，是盲目

兴奋的人无力判断的。特别是在表面上看来一切都进行得很好很顺利的时

候，一切都是为了自由和文明的时候，情况尤其如此！

我们的詹姆斯·法济先生，就是您可以看到的这种ｓｐｅｃｉｅｓ〔类型〕的政

治家的绝好样品。确实，这个圆滑的家伙显露出不仅是管理国家的艺术，而且

是这方面的整套艺术，每当‘公共福利 需要的时候，他还会变各种各样的戏

法并表演ｔｏｕｒｓｄｅｆｏｒｃｅ〔杂技技艺〕，不过，每次他都以习惯的谨慎避免Ｓａｌｔ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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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ｏｒｔａｌｅ〔翻觔斗〕。这是一个幕后分配角色的内行，机灵的导演和提词者，意

大利喜剧演员的ｎｏｎｐｌｕｓｕｌｔｒａ〔最完美的〕典范。他的‘坚定精神 ，他的那种

只求达到目的而不择手段的做法，假如不是出于他那肮脏的目的的话，那是

很值得赞扬的。但是，当人们知道了这个人毫无原则、毫无节操的时候，对他

在选择手段时的机灵和运用手段时的圆滑就不会再感到惊奇了。在他统治下

的人民的生活中所发生的或萌芽的一切美好的东西，都被这位政治家厚颜无

耻地攫为己有，然后他以自己的名义把它献给那些盲目地相信这一切都是

‘法济老爹 做的或者只是靠了他才能有这一切的群众。他施用同样的狡诈，

把应由他负首要责任的不得人心的坏事转嫁到别人头上。他在他的政府里不

容任何具有独立思想的人存在，他随便地拒绝承认他的同僚们说的话，因此

他们不得不为他的种种失败分担责任。他们在忍受他的 àｄｉｓｃｒéｔｉｏｎ〔无限制

的〕专横暴虐的同时，还必须随时准备为人民的幸福和他们的主席的声誉充

当替罪羊。就如一位加了冕的统治者，在采取任何措施的时候，即使非常符合

人民的利益，在陛下‘恩准 之前，总首先要考虑这种措施是否对王朝不利；

法济老爹也是如此，他在做每一件事的时候，也要自问：‘这是否会动摇我的

主席宝座？ 因此，我们的这位英雄总是使自己的政策适应目前的情况，只顾

眼前；今天他在政府会议里扮演喜剧，明天在大会议里来一套魔术杂耍，后天

又在某个群众集会上取得轰动一时的成功。至于那些被他的花言巧语所笼络

的群众，也乐意有这样一尊偶像，使他们能耳闻目睹、崇拜和景仰；他们变得

轻信起来，把暴雨打在屋顶上的声音当做是在热锅里煎鸡蛋。我并不是要说，

日内瓦人是不开化的、愚蠢的；正相反，我相信，除了这里，除了日内瓦湖畔，

很少有更为活跃的社会生活，很少见为发展公民自由而作的更为强烈的精神

努力。以后我还要谈到，既然如此，怎么法济先生总还是能为自己取得多数

票。

精力充沛的一代近十五年来在日内瓦取得的一切成就，都被法济本人或

通过自己的走卒和崇拜者算做他的执政的功劳。例如，平毁城堡、大规模地扩

建和美化州的首府，都称做是他的功劳。其实，任何一届政府，包括法济先生

的政府在内，如果对居民坚持要求平毁无用的城堡和扩大因人口过密而变得

越来越不卫生的城市一举稍加反对，都会毫不留情地被推翻。因此，这一问题

同时也是法济的生存问题，所以他——按功论赏——毅然着手进行并且为完

成这事尽力不少，获得了普遍的满意。但是，整一代人应时代的强烈要求以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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毅的努力创造出来的业绩，如果一个人不是极端的自负，是不会把首倡和创

建这些业绩的功劳归之于个人的。只有整个社会才能创造出某种完整的——

而且也只是相对而言——东西，而社会的每个成员只是按其力量和地位作出

大小不同的贡献。盲目相信权威不过是一种特殊形式的迷信，对于任何正常

的发展都是有害的。

我清楚地知道，我们的法济先生同其他人间儿女并没有什么两样；他所

做的只是他不能不做的，而他所不做的只是他做不到的；他追求个人的绝对

突出，就像整个动物界一样，是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人们不能要求他是另一

个样子，正像不能要求猫自愿跳进水里或者要求马爬上树一样。否则，他就不

成其为詹姆斯·法济了，如果他不成为法济，那也许就会成为路易·波拿巴

或诸如此类的东西。如果说利用自己的权威任意摆布人民，用诡计蒙蔽人民

的眼睛，不是促使人们的精神和道德迅速提高，而是让自己身后留下一个腐

化堕落的社会也叫做伟大的话，那末，法济无疑是伟大的，而且不失为那些更

为强有力的暴君所嫉羡的对象。

我们这位英雄非常善于在各种矛盾中间蜿蜒前进，而且把这些矛盾变成

他的玄妙的罗盘，用来指挥他的国家小舟。有时激进主义给他提供船员，而教

皇至上主义向他提供货运，有时则与此相反，——这要看怎样才能使舵手更

为方便而定。因此，国家机器始终处在运动状态中，就像怀表的摆一样不停地

摆动。真是妙极了！激进派发誓说事物在前进，教皇至上派却相信它们在后

退。二者都是正确的；二者都由于自己的信仰而怡然自得，法济也就仍然作为

我主上帝执掌着舵轮。

亲爱的朋友，这一次就写到这里。

致衷心的问候

您的 约·菲力浦·贝克尔”

“１８６０年７月２０日于巴黎

亲爱的莱：

那么说，您认为我也许把法济的面貌描绘得太过分了。绝对没有，我亲爱

的朋友！而且，谁也不能凭主观愿望去断人论事，只能按照他的认识和他的内

在经验合乎逻辑地去推断。在这类事情上，谁要是口是心非、言行不一，那他

就是对自己不忠实，就是流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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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济是在诺依维特的一所兄弟会教徒的学院里受启蒙教育的，讲得一口

漂亮的德语，现在已经６５岁了，可是，看来还在用从这所模范学校得来的印

象判断德国和它的人民。一切德国的东西，即便是来自瑞士德语区的也好，都

不合他的口味，能获得他赏识的只是极难得的例外。他既是一个天生的日内

瓦人，又曾长期住在北美合众国，因此对于共和制度、宣传方法，特别是对

于符合他本性的阴谋诡计，都非常谙熟。与其说他是民主主义者，还不如说

是煽动分子。他的主要的国务准则和格言是ｌａｉｓｓｅｚａｌｌｅｒｅｔｌａｉｓｓｅｚｆａｉｒｅ
５６２
。如

果他能克制自己，不往社会人士希望不靠国家恩典而创办一点东西的地方插

上一手，不去从中掠取荣誉，或者不因掠取不成而从中破坏，像他对付迈尔

先生等筹办的ＢａｎｑｕｅｄｅＣｒéｄｉｔｅｔｄＥｃｈａｎｇｅ〔信贷交换银行〕和对付设立商

品陈列馆的事那样，那末，他的准则和格言倒并不是那么糟糕的。在１８４６年

日内瓦革命期间，詹姆斯先生是按照‘离枪声远的兵活得长 这句格言行事

的，因而，他考虑如何潜逃要比考虑如何取胜更为煞费苦心。当阿伯特·加

累尔，这位整个运动的灵魂，用尽力量解决了这场长期的拉锯战，而且告诉

他已取得彻底胜利的时候，他正准备逃出日内瓦。加累尔是一个事业心很重，

从不计较个人名誉的人，他——至少在当时——坚信法济对人民真心热爱，

因此，当他看到那位幸而没有仓皇逃跑的英雄在胜利后立即举行的群众大会

上俨然以战胜者自居的时候，并没有丝毫不快。加累尔怎么也不会想到革命

刚一胜利立即在政府里得到一个职位，因为他不是日内瓦人，而是伯尔尼州

的公民，根据那时的联邦法律，他既没有选举权也没有被选举权。诚然，不

久以后他取得了公民权，接着被选进大会议，而且得到了国家公文翻译官的

职务。作为血气方刚的日内瓦青年的中心，他成了激进派政府的强有力的支

柱。由于他，法济在平民中越来越得人心。詹姆斯·法济用路易·菲力浦时

代他在巴黎‘国民报 ５６３
任编辑时学会的那一套法国激进派的词藻，在报刊和

讲坛上大肆宣传经过伪装的他的真正的图谋和愿望。然而，尽管他善于招摇

撞骗，一年过后，各阶层的人士就已严正地谴责他暗中勾结教皇至上派首脑，

不久以后又谴责他有亲法情绪。在瑞士德语区，人们判断事物比较沉着和冷

静，看来很快就识破了他的奸诈。１８４７年底，反宗得崩德的战争刚一结束，

詹姆斯·法济先生立即来到军事部办公室，求见奥克辛本将军；当时奥克辛

本和其他军官都到医院探望伤员去了，因此只有我一人在办公室。当奥克辛

本回来，我向他报告法济先生来访的事时，他以轻蔑的表情说：‘嘿，这个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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腔作势的伪君子！ 这位前瑞士联邦主席和伯尔尼政府首脑奥克辛本将军先

生，几年来一直在瑞士从法国皇帝那里领取退休金，现在对他的这位无疑处

于相同地位的旧同僚，或许怀着较好的感情。始终引人注意的一件事是：法

济先生还从没有被瑞士国民议会选进过联邦委员会，尽管他和他的朋友为此

作了极大的努力，尽管在这个议会里盛行着一种狭隘的倾向，即保证重要的

各州轮流在中央政府里有代表权。法济在联邦政府内无任何权力，联邦政府

总是限制着合他心意的州的主权，因此，他对联邦政府总是不愿顺从并尽可

能给它制造障碍。

１８４９年初，由于我组织西西里军团，联邦警察局认为对我加以迫害在政

治上是很重要的；于是我前往日内瓦，法济在该地对我说，我可以任意从事组

织工作，不必理睬联邦委员会。我清楚知道，法济先生只要认为有必要，他可

以把任何人轻易地当做牺牲品，即使法律是在牺牲者那一边。后来有一件事

使我亲身领略了这种滋味，不过这事说来话长，我在这里就不谈了，反正联邦

委员凯伦博士和特罗格可以说明其中原委。

在对待流亡者问题上，他借口人道主义，执拗地违抗联邦委员会采取的

措施，但是又残酷而专横地迫害那些不合他本人心意的流亡者。他特别无情

地迫害那些与加累尔关系密切的优秀人物，因为他把加累尔看成是他未来的

对手。马志尼对他比对联邦警察局更具戒心。高个子海因岑在他看来是可恶

的，必须立即离开日内瓦州。‘他脚步那样重，仿佛这块土地属于他似的 ，这

就是法济天真地举出的要驱逐他的唯一理由。没有联邦委员会的任何指令，

司徒卢威同他的妻子在散步时被逮捕了，并被当做俄国间谍押解出日内瓦

州，送往瓦得州。加累尔及时赶到法济那里，要法济承认错误。可是结果引起

一场长时间的争吵，因为法济认为声音越大，越装得怒不可遏，就显得越正

确。司徒卢威不得不继续背着俄国间谍的黑锅。如果我没记错的说，这场丑戏

是在贝尔格旅馆当着一位俄国流亡者赫尔岑先生的面演出的，而日内瓦政府

主席很喜欢在赫尔岑先生那里进餐。不管怎样，这位先生同司徒卢威所遭到

的不体面的诽谤是不相干的。毫无疑问，法济比司徒卢威更亲俄；我曾经听他

在一次宴会上发言，他说：‘让·雅克·卢梭的著作，在俄国比在德国流传得

更为广泛、理解得更为透彻。 显然，他主要是想用这话来嘲弄一下加累尔的

德国友人和一切德国人。

这以前，加累尔在政治问题上同法济是一致的。在他同法济由于司徒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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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事件发生冲突之后，我立即同他谈了谈，他沉痛地对我说：‘法济算是完了，

坦白说，我再也不能同他共事了；这是一个地道的政治怪物，十足贪婪的畜

生；再同他一起，那就是帮助他从内部毁灭人民的事业。只有用一个有自由思

想的坚决的反对党来同他对峙的时候，他才会为了挽救自己的地位而迫不得

已地高举激进派的旗帜。只要光是旧贵族反对他，事情就会越来越不妙，因为

他早已同教皇至上派勾勾搭搭，有可能为所欲为。此外，从思想上看，他毫不

像瑞士人，他对巴黎比对伯尔尼更感兴趣。我早已有足够的理由同他决裂了；

我曾长期把他看做是一个能干的人物，这种习惯看法使我没有这样做。不停

的内部斗争和今天的公开冲突终于促使我同他一刀两断。

聚集在加累尔身边的都是些具有独立性格的人，特别是属于青年政治经

济学派的人；这样‘联合起来的 坚决的激进派分子和社会主义分子很快便

被人称为民主派。从此以后，激进派的实质，除了少数例外，只不过是有意识

和无意识地对法济的膜拜而已，法济现在则在从１８１５年起就并入日内瓦的

萨瓦的天主教农村地区内找到了真正的多数。该地的万能的教皇至上派僧侣

同这个‘激进派 ——法济的产儿结成了同盟。加累尔遭到极其卑鄙的诽谤、

迫害并被革职。年轻的民主派还不能像贵族派、联合起来的老激进派和教皇

至上派那样，对即将来临的选举提出自己独立的名单。虽然詹姆斯·法济先

生拒绝在自己的名单里容纳几个民主主义者的名字，加累尔和他的朋友还是

拒绝了贵族派的一切建议，决定这次仍然投票赞成法济的名单，而把自己的

胜利希望寄托于未来。如果法济真诚地关心进步和大力改善公民的生活，那

他就不会抓住总是向后看的教皇至上派的臭尾巴。为了更有效地恶意诽谤和

迫害加累尔，‘激进派的 主席阁下的仆从们创办了一种专事诽谤的小报，使

他们的英明的统治者无须乎用自己的骂街来玷污自己的‘通报 ——‘日内瓦

评论 了；这种骂街一到了他的替罪羊办的小报上，就更丰富了，至于这些替

罪羊，他是随时都可以将其牺牲的。体质本来很弱的加累尔，经不住这场下流

无耻的攻击，就在那年（１８５２年）死去了，年仅３３岁。我在日内瓦常常听人

说：‘我们善良而高尚的加累尔是我们耶稣会的暴君残酷复仇的牺牲品！ 在

后一届政府选举中，加累尔的朋友们欣然接受了贵族派的结盟建议，因为后

者表示，只要能推翻法济，在政府中他们只有寥寥数人参加就心满意足了。要

是坚持原则的加累尔，现在大约也会拒绝这种联盟的；但是他的党的同志们

说，反正法济先生已给我们看了他同教皇至上派联盟的好榜样了；既然法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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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以不体面的教皇至上派的尾巴为耻，为什么我们倒要因体面的贵族派的尾

巴害臊呢？既然法济先生可以同无知的教皇至上派携起手来，那我们为什么

不能同有教养的贵族派至少是同样并肩前进呢？

在大选（大概是在１８５３年１１月举行的）中，很多激进派分子，甚至有法

济的同僚，都倒向民主派，我们１８４６年的英雄便被压倒的多数推下了主席的

宝座。这位前主席因负债累累而窘态毕露。因此，我必须叙述一下他生活中的

若干细节。

詹姆斯·法济先生还在进入政府以前就把一笔相当可观的遗产在花天

酒地中挥霍一光，以至满身债务，遭到债权人的无情催逼。他在登上主席宝

座之后，就力图尽快地废除负债人拘捕法，——当然是‘为人身自由起见 。

因此，１８５６年有一个苦于债务负担的日内瓦人对我说：‘我们选一个负债人

当政府主席，倒也不错，即使他不能宣布废除债务，至少可以废除债务监狱。

然而，五十年代初，法济先生在经济上却陷入异常的困境，以致要‘感

恩的人民 急急地来援助他，在平毁城堡后的空对上划出一大块建筑用地送

给他。这又有什么不应该呢？他帮助平毁了这块地上的城堡，当更有势力的

人物都在毫不犹豫地‘合并 这块土地时，他为什么就不能为自己‘合并 那

么一小块呢？现在，法济先生可以大量出卖地皮，并为自己盖一座富丽堂皇

的府邸。但是很可惜，他随即又为新的债务所累，无力支付为他进行建筑的

工人的工资。１８５５年初，一个木工因法济欠了他几千法郎在大街上对法济破

口大骂：“给我工钱，你这个流氓，我好给孩子们买面包！ 就在这种窘迫的

情势下，他丧失了主席的宝座，而且祸不单行，他还遭到了一件更为倒霉的

事。那就是激进派的信贷机构ＣａｉｓｓｅｄＥｓｃｏｍｐｔｅ〔贴现银行〕不得不停止支

付。法济在这一机构中的朋友们也同样身负重债，他们违反规章，给法济和

他们自己发放了超过银行资金的贷款。银行经理（此人至今仍在狱中）竟然

——坏榜样败坏良风尚—— 挪用了银行的更多资金。这样一来，Ｃａｉｓｓｅ

ｄＥｓｃｏｍｐｔｅ就面临着一次严重的不幸——破产。上百户节俭的工人家庭的

积蓄处于危险中。无论如何，必须用尽一切办法挽救局势，否则，法济的全

部事业就会由于资金亏空而化为泡影。很明显，在这种情况下，已不能直接

用ｃａｉｓｓｅｄＥｓｃｏｍｐｔｅ的名义去弄钱。但是，刚好这时日内瓦新成立了一个信

贷机构ＢａｎｑｕｅＧéｎéｒａｌｅＳｕｉｓｓｅ〔瑞士通用银行）。必须为这个争银行搞到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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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款项，使它能够挽救ＣａｉｓｓｅｄＥｓｃｏｍｐｔｅ的钱的退潮，而使法济先生摆脱债

务的来潮。为了被搭救，法济就得装成搭救者。事成之后：人们担保给法济

一笔百分之几的优厚酬金，给ＣａｉｓｓｅｄＥｓｃｏｍｐｔｅ一笔活命的补助资本。于

是，法济先生抱着这种目的，既ｐｒｏｄｏｍｏ〔为了自己〕也为了ＢａｎｑｕｅＧéｎé

ｒａｌｅＳｕｉｓｓｅ前往巴黎。在这里逗留很多星期之后，传说他在‘圣上 仁慈的支

援下，从ＣｒéｄｉｔＭｏｂｉｌｉｅｒ〔动产信用公司〕弄到了数百万法郎的救命钱。那

时恰好在准备新的政府大选（１８５５年１１月），因此，搭救者在到达日内瓦以

前就写信说，他将在最近带来数百万巨款。这对于ＣａｉｓｓｅｄＥｓｃｏｍｐｔｅ的股东

们的受伤的心来说，是一贴能奏奇效的膏药；对于教皇至上派—激进派的选

民们来说，是一把富有魔力的火炬。那时有一幅漫画，非常逼真地把他画成

一只庞大的天鹅，背着一些金口袋从湖上游进日内瓦港口。一个爱开玩笑的

人当时对我说，他在喝啤酒时听人说，法济带回来５０００万法郎，喝葡萄酒时

听人说——带回来１亿法郎，喝ｅｘｔｒａｉｔｄａｂｓｙｍｔｈｅ〔苦艾酒〕时又听人说——

带回来２亿法郎。法济老爹像有一股创造奇迹的力量似的，他的声誉在他孩

子们的心目中又完全恢复起来了。民主派以为自己在选举中能够取胜，因而

没有作任何特殊的努力。不久前组织起来的一帮强壮的年轻人——ｌｅｓ

ｆｒｕｉｔｉｅｒｓ〔干酩制造者〕——表现得完全像法济的禁卫军一样他们在大选时用

最粗暴的恐怖手段对付选民，因而他们的偶像就又登上了主席的宝座。

但这次很快就明显地暴露了：教皇至上派不是白白地提供大量选民的，

他们也想得到胜利的报酬。有一天，在反宗得崩德战争之后被逐出瑞士的夫

赖堡主教——终身为煽动者和骚乱者的马利耶先生，在法济先生的恩准下，

从法国回到了日内瓦，并且开始作‘神圣的 弥撒。这时不满的呼声响遍全

城，很快整个瑞士都起来响应。这事甚至在那些极端盲从的激进派看来，最

忠顺的ｆｒｕｉｔｉｅｒｓ看来也太过分了。立刻举行了群众大会，会上通过对政府主

席先生不信任案。他的同僚、政府顾问图尔特先生，尽管他也只是法济的信

徒和弟子之一，却居然想解脱自己，便毫不留情地攻击他的主人和庇护人。但

是，法济先生在主教先生到达以前就到外地去了。他一贯是这样行事的：他

拉下屎，让他的同事们去打扫。不言而喻，马利耶先生不得不即刻离开这座

城市和这个国家。而法济老爹预先把他的图谋不轨的孩子们申斥一顿之后，

从伯尔尼写信来说他被误解了，政府没有把事情做好，他只不过是‘为了维

护宗教自由 允许主教来日内瓦看看而已。第一场风波平息之后，受到奇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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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辱的法济老爹回来了。他用几句先知的格言——这套格言是到处适用的，

因而似乎总是真理——轻而易举地恢复了他那摇摇欲坠的威信，使人又相信

他对自由和祖国的纯真的热爱；何况他的同事先生们乐意地为他承担了主要

的罪责。于是，法济就实现了愿望，他向他那些教皇至上派的朋友们表明：他

时刻准备尽一切可能为他们效劳。近几年来，詹姆斯·法济先生已成为家时

万贯的阔老了。不仅ＢａｎｑｕｅＧéｎéｒａｌｅＳｕｉｓｓｅ保证他终身分取一定的利

润，而且，作为政府主席，他也没有忘记在他的州内修建铁路等方面照顾自

己的利益。上流社会的知名人士在他那富丽堂皇的住宅里（法济在芒勃朗街

上的私邸），同ｃｅｒｃｌｅｄｅｓéｔｒａｎｇｅｒｓ〔外国人士〕进行着频繁的往来。自

皮蒙特认为萨瓦疗养区的‘赌场 同他的国家道德不能并存时起，深表同情

的日内瓦共和国主席颇受感动，他像安置逃亡者那样，在自己宽敞的大厅里

安置了这样一个赌场。自由万岁！Ｌａｉｓｓｅｚａｌｌｅｒｅｔｌａｉｓｓｅｚｆａｉｒｅ！Ａｌｌｅｚ

ｃｈｅｚｍｏｔｅｔｆａｉｔｅｓｖｏｔｒｅｊｅｕ！〔听之任之！上我这里来压上你的赌注

吧！〕

亲爱的，你还需要什么？①

您的 约翰·菲力浦·贝克尔”

  让我离开福格特的庇护人，转而谈谈他的同谋者。

    Ｐｅａｃｅａｎｄｇｏｏｄｗｉｌｌｔｏｔｈｉｓｆａｉｒｍｅｅｔｉｎｇ，

    Ｉｃｏｍｅｎｏｔｗｉｔｈｈｏｓｔｉｌｉｔｙ，ｂｕｔｇｒｅｅｔｉｎｇ ②

  在同谋者当中，我只想讲几个最著名的人物。我们在这个队伍

里首先看到的是由弗·察贝尔先生指挥的柏林“国民报”。如果把

爱德华·西蒙先生在福格特亲自授意下在“现代评论”上发表的一

篇对“主要著作”的书评同“国民报”、“布勒斯劳报”５６４等发表的相

应的文章比较一下，就可以看出，“圆满的人物”准备了两个纲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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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把和平与美意给在座诸君，

我来不是怀有敌意，而是向你们致敬。

引自海涅的诗集“还乡曲”。——编者注



一个是为搞意大利战役准备的，另一个是为搞奥格斯堡战役准备

的。究竟是什么迫使弗·察贝尔先生，迫使这位“国民报”的平常如

此枯燥无味和小心谨慎的钻营之徒和脑满肠肥的胖汉逾越常轨，

把福格特的街头小调化为社论的呢？

在１８４９年１月２６日“新莱茵报”第２０５号的社论中，第一次

详细地提到了“国民报”。这篇社论开头的话是：“通往席尔达的路

标”５６５。然而，路标太长了，不便把它们在这里重新刊印出来。１８４９

年２月１７日“新莱茵报”第２２４号上的社论说：

  “柏林‘国民报 是空洞的充实表现。这里举几个新例子。谈的是关于普

鲁士的通告…… 虽然和但是！能够和愿望和似乎！认为和希望普鲁士政府希

望！每个句子都像苦役犯似的，脚上带着上百斤的大镣，因此非常累赘，每一

个‘如果 ，每一个‘虽然 ，每一个‘但是 ，是有血有肉的Ｄｒｕｔｒｉｕｓｑｕｅｊｕｒｉｓ

〔两种法律的①法学博士〕。‘国民报 谨慎地用基督教德国人的又臭又长的废

话掩盖起它的智慧，如果你们也同样谨慎地把它掀开来，那还会留下些什么

呢？…… 政客的空谈——这是非常明显的，如同ｐｒｅｍｉｅｒＢｅｒｌｉｎ，ｅｎｇｒａｎｄｅ

ｔｅｎｕｅ〔柏林的社论，非常出色〕……‘国民报 显然是为有思考力的读者出版

的，就像罗泰克的‘世界通史 一样５６６…… 法国人对这一类纯粹用文字表现

的思维有一种恰当的说法：《Ｊｅｎａｉｍｅｐａｓｌｅｓéｐｉｎａｒｄｓｅｔｊｅｎｓｕｉｓｂｉｅｎａｉｓｅ；

ｃａｒｓｉｊｅｌｅｓａｉｍａｉｓ，ｊｅｎｍａｎｇｅｒａｉｓｂｅａｕｃｏｕｐ，ｅｔｊｅｎｅｐｅｕｘｐａｓｌｅｓｓｏｕｆｆｒｉｒ》

‘我不喜欢菠菜，这很好；因为如果我喜欢菠菜，我就会吃得很多，可是我极厌

恶菠菜 。‘国民报 希望普鲁士幸福，因此它希望——换一个内阁。但是有一

个内阁——这是它在任何情况下所希望的。这是‘国民报 的庇护人对之明

确并且有十足信心的唯一的一件事。”

  “新莱茵报”第２９６号这样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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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柏林１８４９年５月９日…… 观察一下柏林的报刊对萨克森革命的态

度是很有趣的。‘国民报 只有一种感情——害怕被禁。”

  不过，害怕是一种长生不老药，在曼托伊费尔统治的十年当

中，“国民报”证明了这一点。

“国民报”证实了波普的话的正确性：

   Ｓｔｉｌｌｈｅｒｏｌｄｅｍｐｉｒｅｔｏｒｅｓｔｏｒｅｓｈｅｔｒｉｅｓ，

ＦｏｒｂｏｒｎａｇｏｄｄｅｓｓＤｕｌｎｅｓｓｎｅｖｅｒｄｉｅｓ①

  波普的Ｄｕｌｎｅｓｓ王国和“国民报”的王国的区别仅仅在于：那

里“现在的统治者是邓斯第二，正如从前的统治者是邓斯第一”②，

不过在这里进行统治的仍然是那个老傻瓜Ｄｕｎｃｅｔｈｅｆｉｒｓｔ〔邓斯

第一〕。

紧步“国民报”后尘的是“布勒斯劳报”，它现在崇拜霍享索伦

王朝的内阁，正像从前崇拜曼托伊费尔内阁一样。１８６０年初，我收

到如下一封信：

“１８６０年２月２７日于布勒斯劳

亲爱的马克思：

我在‘人民报 上读了作对‘国民报 的回答和声明。③‘布勒斯劳报 也

登载过像‘国民报 上的同样文章，署名的是该报经常撰稿人施泰因博士。就

是这位施泰因博士，在柏林国民会议里同德斯特尔一道坐在极左翼，并且提

出过反对普鲁士军官的著名建议。这个身材矮小的伟大的施泰因被革掉了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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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见本卷第７６５—７６６页。——编者注

亚·波普“邓斯之歌”第１册。——编者注

她至今还想恢复自己那古老的统治，

Ｄｕｌｎｅｓｓ——这位天生的女神永远不会去世。５６７

Ｄｕｌｎｅｓｓ这个字在译文中是无法表达的。它的意思比无聊更重，是提高为

原则的ｅｎｎｕｉ［无聊］、死气沉沉、迟钝愚蠢。作为文体上的特点，Ｄｕｌｎｅｓｓ也就

是“新莱茵报”称之为“空洞的充实表现”的东西。



己的教员职位。从新内阁成立的那天起，他就给自己提出了替新内阁进行宣

传的任务——不仅在去年选举时，而且现在还在进行——，以便把西里西亚

的民主派同立宪主义者联合起来。尽管如此，他要求准许他私人授课的请求

却遭到现任内阁的拒绝，而且不止一次，而是好多次。上届内阁对于他从事私

人授课予以默认，现任内阁却把这当做违法而加以禁止。为了取得准许，他去

过柏林，但是毫无结果，你可以从登载你的声明的那一号‘人民报 上了解到

这件事的详情。可是现在，布勒斯劳俱乐部根据施泰因博士的倡议在丑角行

列里又演出了硫磺帮。尽管如此，施泰因博士、施雷汉、舍姆劳以及他们在立

宪主义者中的同伙，还是要遭到一次又一次的侮辱；因为这类人不让人怀疑

他们的爱国心。你对这批宝贝能说什么呢？”

对我的同事施泰因我能说什么呢？他的确同我共过事。我有

整整半年的时间（１８５５年）是“新奥得报”５６８的通讯员，这是我在国

外时为之写文章的唯一的一家德国报纸。显然，施泰因的心是石

头①做的，不准许他私人授课也不能使之软化。“新莱茵报”对这位

施泰因曾加以长时雕琢，想把他弄成个半人像。例如，第２２５号上

就这样说：

“科伦１８４９年２月１６日…… 关于施泰因先生本人，我们还

记得这样的事情：他曾经作为狂热的立宪主义者起来反对共和主

义者，他曾经在‘西里西亚报 ５６９
上对工人阶级的代表进行真正的

·
告
·
密，并为此目的利用了一个同他志同道合的教师，这个人现在是

‘法定秩序拥护者同盟 的盟员。协商派议会的所谓民主派，也像

这个议会本身一样可怜。可以预料：为了再度当选，这班先生将承

认钦定宪法。这班先生的观点的特征是：在选举以后，他们会在民

主俱乐部中否认他们在选举以前在复选人会议上所坚持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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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编者注



这种狡猾的自由主义的小聪明从来不是革命者的外交所固有

的。”５７０

当曼托伊费尔又谪贬［ｗｅｇｏｋｔｒｏｙｉｅｒｔｈａｔｔｅ］钦定议院
５７１
的时

候，施泰因证明了：“莱茵报”对他的雕琢没有白费。那时，尤利乌斯

·施泰因博士在“布勒斯劳民主总同盟”里宣称：

  “我们〈柏林的极左派〉一开始就认为德国的事业完了…… 现在必须承

认，只要德意志的君主们还存在，德国的统一就根本不可能。”（“新莱茵报”第

２９０号）

  就是这位施泰因，尽管他不再是一块绊脚石，施韦林却总不愿

把他当成一块建筑石材使用；这确实是一件使顽石也得掉泪的伤

心事。

我不知道我的读者是否看过“笨拙”杂志，——我指的是伦

敦的“喧声”５７２。这杂志的扉页上的潘奇是坐着的，他的托比狗闷

闷不乐地站在他的对面，耳朵上夹着一只笔。二者都是天生的

ｐｅｎｎｙａｌｉｎｅｒ［不值钱的文人］的象征。如果允许以小比大的话，

那就可以把福格特同丧失了自己机智的潘奇相比，——潘奇的这

一ｍａｌｈｅｕｒ［不幸］是在１８４６年同废除谷物法
５７３
一起发生的。但

是，他的同伴托比狗只能用来同他本人或爱德华·梅因相比。如

果爱德华·梅因某一天真的死去，他并不需要毕达哥拉斯的灵魂

转生。托比已经在他活着的时候就考虑好这件事了。我决不想肯

定说，爱德华·梅因在画家创作扉页上的花饰时作过模特儿。但

是，无论如何，我一生中从未见过人和狗竟这样地相似。不过，这

并不奇怪。爱·梅因生来就是个ｐｅｎｎｙａｌｉｎｅｒ，而天生的ｐｅｎｎｙａ

ｌｉｎｅｒ就是托比。爱·梅因一向喜欢把他伶俐文笔下的丰富产品坚

持献给党组织书籍出版机构。由于有了上峰赏赐的纲领，因而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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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独立思考的劳累；由于感到自己同多少是有组织的群众有联

系，因而不再意识到自己还有欠缺；由于想到可得到的军费，因

而暂时甚至忘记了托比职业上的郁闷。因此，我们发现，爱德华

·梅因曾经混进了不幸的民主派中央委员会——这个在１８４８年

由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的德国民主主义者代表大会５７４发展起来的有

名无实的委员会。在流亡伦敦期间，他是石印传单最积极的制造

者，金克尔用来制造革命的贷款，一部分就耗费在这上面了；当

然，这丝毫不妨碍这位爱德华·梅因带着他的全部家私投奔到摄

政亲王门下，抱怨大赦，确是乞求恩准他从万茨贝克写些有关外

交政策的文章来折磨汉堡“自由射手”。福格特，这位把愿意“遵循

他的纲领”、为他提供文章的“那些人”都招募起来，并在他们面前

挥动他的装满军费的钱袋的人，对于我们的爱德华·梅因，这位由

于世道艰难无人愿付狗税而成了丧家之狗的人来说，真是来得适

逢其时。托比一听说我打算破坏福格特的党组织书籍出版企业的

信用，剥夺它的哈巴狗们的粗制滥造作品的酬金，就发出多么愤然

的吠声啊！Ｑｕｅｌｌｅｈｏｒｒｅｕｒ！〔多么可怕的事！〕福格特给了爱德华·

梅因一份指示，同他给爱德华·西蒙的指示一样详尽，责成他修改

“主要著作”。爱德华·梅因也确实使连续５号的“自由射手”（１８６０

年第１７—２１号）塞满了“主要著作”中的令人难懂的废话。５７５但是，

多大的差别啊！一方面，爱德华·西蒙在修订原稿，另一方面，爱德

华·梅因却在歪曲它。要有客观地理解原材料的最起码的才能，无

疑才会有抄录印刷品的本事，然而，即便是正确地抄录一行半句，

都是我们的爱德华·梅因完全无能为力的。在托比的本性上，甚至

缺乏抄袭所必不可少的那种力量。让我们听一听：

“自由射手”第１７号：“现在有人揭穿有家报纸〈“总汇报”〉……也……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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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被福格特痛斥为德国共和派硫磺帮的一个革命政党的帮助。”

  福格特在什么时候和在什么地方说过德国共和派硫磺帮呢？

  “自由射手”第１８号：“正是李卜克内西在‘总汇报 上对福格特提出了

指责，因为他在该报上重复比斯康普在伦敦‘人民报 上发起的攻击；但是，

这些攻击直到马克思把一份伦敦出版的、他硬说是布林德写的传单转寄给

‘总汇报 后，才充分发挥了作用。”

  福格特撒了许多谎，而且毫无顾虑，但是他的辩护人海尔曼已

经禁止他援用这种欺骗的说法：李卜克内西在“总汇报”上“重复”

的不是该报刊印的比斯康普的文章。同样地，福格特也没有想到要

说是我把传单“警告”转寄给“总汇报”的。恰恰相反，他明确地说：

“正是李卜克内西先生……把诽谤性的传单转寄给了‘总汇报 。”

（“主要著作”第１６７页）

  “自由射手”第１９号：“布林德明确否认他是传单的作者，而印刷所的老

板也证实，传单不是布林德交给他付印的。不过，肯定无疑的是：诽谤书立即

用同一个活字版在‘人民报 上转载出来了；马克思促使它在‘总汇报 上发

表等等。”

  福格特在“主要著作”里一方面转载了菲德利奥·霍林格尔的

声明，说传单不是在他的印刷所排版的，另一方面他又转载了我的

反声明，说当“诽谤书”再次在“人民报”上刊出时，霍林格尔那里原

来的活字版还没有拆掉。倒霉的托比写得真是乱七八糟啊！

  “自由射手”第１９号：“至于那些人〈根据泰霍夫的信件，似乎恩格斯和我

都说过〉，他们都是些纯粹理性的人，不理解任何民族。”

  不理解任何温情，最可爱的托比，不理解任何温情——在福格

特的书里，泰霍夫是这样写的。

  “自由射手”第２０号：“马克思……让决斗者到奥斯坦德去互相射击。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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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夫当维利希的助手等等。这件事以后，泰霍夫就同马克思和他的同盟决裂

了。”

  爱德华·梅因不满于把安特卫普念成奥斯坦德。他大概在伦

敦听过有关一个法国人的故事，这位法国人在西头常常抱怨说，英

国人写的是伦敦，可是读成君士坦丁堡。泰霍夫在他写信时平生只

见过我一次；而且明确地写着，起初他想同我联合并且参加我的同

盟。可是爱德华·梅因却说老霍夫同我和他从未加入的我的同盟

决裂了。

  “自由射手”第２１号：“由于这个事件〈洛桑中央工人节〉，福格特遭到伦

敦‘人民报 的猛烈攻击。”

  福格特自己在“主要著作”里说，“人民报”上对他进行“猛烈攻

击”的日期是——１８５９年５月１４日。（传单发表于１８５９年６月１８

日“人民报”。）而洛桑中央节是在１８５９年６月２６日和２７日举行

的，也就是在中央节已经引起（按梅因的说法）“猛烈攻击”很久之

后才举行的。

列举托比的这些文选已经够了。毫不奇怪，托比在福格特的书

里读到了其中根本没有的东西之后，还读到了：

  “福格特的这本书将被列入我国最勇敢、最机智、最有益的论战性著作之

内。”（“自由射手”第１７号）

  现在，请想像一下这个倒霉的托比吧，他连从印就的书上正确

地抄录两行都无能为力；请想像一下这个托比吧，他注定要每天坐

在万茨贝克读世界史，时刻不停地从中摘出那些只用模糊的头一

个字母草率标明的大事记，并且把现代的ｄｉｓｓｏｌｖｉｎｇｖｉｅｗｓ〔渐淡

和渐换他影的幻灯影〕按原尺寸映现在“自由射手”上！不幸的万茨

贝克的使徒！幸福的汉堡“自由射手”的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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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天前，伦敦“泰晤士报”刊登了一篇奇特的短评，题目叫做：

《Ａｍａｎｓｈｏｔｂｙａｄｏｇ》〔“被狗枪杀的人”〕。这篇短评很快就传遍

了英国所有的报刊。看来，托比也懂得射击，因此，如果爱德华·梅

因在“自由射手”上高唱：“我是效忠于摄政王的射击手”，那是不足

为奇的。

“科伦日报”只限于发表几篇有利于福格特的恶意的短评和琐

碎的诽谤。“主要著作”出版之后一星期，该报散布谣言说，该书业

已销售一空，——也许是为了不用亲自去评论这本书了吧。人间的

趣事真不少啊！

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新莱茵报”发行期间，当我们由于波兰、匈牙

利和意大利而整天同我们科伦邻居争论不休的时候，我怎么能料

到：这家“科伦日报”会在１８５９年以民族原则的骑士的面貌出现，

而那位平凡的约瑟夫·杜蒙先生将摇身一变而为朱泽培·德尔·

蒙特先生！但是，当时自然还没有一个会把更高的精神自由的神恩

赐给各民族的路易·波拿巴，而“科伦日报”永远也不会忘记是路

易·波拿巴拯救了社会。“新莱茵报”第１４４号将告诉我们它那时

是如何愤怒地攻击奥地利的。

  “科伦１１月１５日（１８４８年）。当人们获悉奥地利匪徒的一个嗜血成性

的奴仆，一个叫做文迪施格雷茨的人竟敢像杀一只狗那样下令枪杀议员罗伯

特·勃鲁姆的时候，一片愤怒的吼声响彻了整个德国，在这样的时刻来谈谈

两家德国报纸是合乎时宜的。其中一家报纸竭力以稀有的背信弃义来玷辱死

者在世的最后那些日子，另一家报纸则以自己可笑的愚蠢一直迫害他到他走

进坟墓。我们所指的就是‘科伦日报 和‘莱茵国民大厅 （ｖｕｌｇｏＮａｒｒｈａｌｌｅ

〔俗称傻瓜大厅〕①）……‘科伦日报 第２９２号写道：‘本月〈１０月〉２２日，

５５６福格特先生——十、庇护人和同谋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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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派的兴高采烈的领袖们离开了维也纳；其中有……罗伯特·勃鲁姆。

‘科伦日报 登这则消息时，没有加任何补充，但是，对勃鲁姆的诽谤的话是

用黑体字排的，以便使读者留下更深的印象。在以后的几号里，‘科伦日报

干得还要出色。它甚至毫不在乎地转载宫廷奸党的黑黄小报上的文章，转载

所有奥地利报纸中最下流的报纸——大公妃索菲娅的机关报上的报道……”

以下继续用引文，其中写道：“‘罗伯特·勃鲁姆在维也纳没有获得声誉……

事情是这样：他在大礼堂里说内部敌人是软弱的，缺乏勇气和耐性；他说，如

果除去这些内部敌人，还存在别的敌人——他希望他们并不存在——或者如

果在城市里还有那么一些人，他们宁愿军阀取胜而不愿自由取胜，那末，我们

同聚集在城下的敌军所进行的殊死斗争也应当全力地指向这些人…… 在勃

鲁姆先生的演说里，充满了九月党人５７６的癫狂；如果勃鲁姆先生说了这些话，

那他可就——恕我们直言不讳——大失体面了。‘科伦日报 就是这样写

的。”

  伦敦所有厕所都通过一些隐蔽得很巧妙的管子把人体的脏物

排到太晤士河里。同样地，世界名城也通过一些鹅管笔把它所有的

社会脏物都排到一个纸制的藏垢纳污的大中心——“每日电讯”

里。李比希正确地指出了这种毫无意义的浪费，它弄脏了太晤士河

水并使英国失去了肥料。但是，掌管纸制的藏垢纳污中心的
·
勒
·
维，

不仅对化学是内行，对炼金术也是内行。他把伦敦的社会脏物变成

报上的文章，是为了随后把报上的文章变成铜，最后又把铜变成

金。在纸制的藏垢纳污中心的大门上，ｄｉｃｏｌｏｒｅｏｓｃｕｒｏ〔用黑颜色〕

写着：《ｈｉｃ…ｑｕｉｓｑｕａｍｆａｘｉｔｏｌｅｔｕｍ！》〔“此处……随意便溺！”〕①，

或者像拜伦生动地翻译的那样：《Ｗａｎｄｅｒｅｒ，ｓｔｏｐａｎｄ—ｐｉｓｓ！》〔“行

人，停下来小便吧！”〕②

像哈巴谷一样，勒维也是ｅｓｔｃａｐａｂｌｅｄｅｔｏｕｔ〔无所不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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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能够就某一件强奸案写一篇三栏篇幅的社论。今年年初，他用臭

气熏天的小块焖肉招待过他的为数众多的讲究饮食的读者。这块

焖肉是用一桩诉讼案件的肮脏得使人作呕的细节巧妙地作成的，

这些细节使得法官都不得不把法庭上的妇女和孩子们打发出去。

不幸的是，勒维把一个完全无辜的人的名字拉扯进去，当做烹制焖

肉的胡椒。由此引来了一桩控告他进行诽谤的诉讼，结果是英国法

庭判他有罪并公开谴责他的报纸。大家知道，在英国，诽谤案件的

诉讼也同其他诉讼一样，费用是高得惊人的，在某种程度上来说，

它们是ｃｏｆｆｒｅｆｏｒｔ〔保险柜，也就是富翁〕的特权。但是，西蒂区一

群无业的律师很快发现勒维是一棵摇钱树，于是他们联合起来，为

每一个打算控告勒维进行诽谤的人无代价地效劳，以进行投机。因

此，勒维自己不得不在他的报纸上大声诉苦，说出现了一种新式的

敲诈勒索，即控告勒维进行诽谤。自此以后，控告勒维就成为一桩

冒险事业。这引起了双关的解释；因为正像在伦敦的墙壁上可以读

到：ＣｏｍｍｉｔｎｏＮｕｉｓａｎｃｅ一样，在英国法庭的大门上可以读到：

ＣｏｍｍｉｔＬｅｖｙ①。

政治家们称“每日电讯”为“帕麦斯顿的ｍｏｂｐａｐｅｒ〔黄色小

报〕”，然而勒维的粪车装运政治只不过是当做压车物而已。而“星

期六评论”杂志却一语道破了勒维的卖价一辨士的报纸的特质，说

它是《ｃｈｅａｐａｎｄｎａｓｔｙ》（便宜而讨厌）。

  这家杂志还这样写道：“致命的症状是勒维坚决要肮脏的东西而不要干

净的东西；为了给一篇龌龊的文章腾地方，他可以不顾一切地删去最重要的

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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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勒维也有他自己的一套假正经。比方说，他对于戏剧中

的猥亵描写严加指责，并且攻击——他简直是监察官卡托的化身

——女芭蕾舞演员们的服装上面太往下，下面太往上。由于这一类

有关道德的攻击，勒维脱出小难而陷入大灾。啊，逻辑！——伦敦

的一家戏剧杂志“演员”喊道，啊，逻辑，你的羞郝哪里去了？可不

是，这个流氓（ｔｈｅｒｏｇｕｅ）大概在暗中窃笑！……“电讯”成了主张

舞台上妇女服装要得体的宣扬者！神圣的丘必特，往下会是什么

呢？至少会是地震和出现耀眼的彗星。礼貌！《Ｉｔｈａｎｋｔｈｅｅ，Ｊｅｗ，

ｆｏｒ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ｍｅｔｈａｔｗｏｒｄ》（谢谢你，犹太人，你教会我这个词

儿。）①像哈姆雷特劝告莪菲莉霞那样，“演员”劝告勒维躲进修道

院，而且是躲进修女院。Ｇｅｔｔｈｅｅｔｏａｎｕｎｎｅｒｙ，Ｌｅｖｙ！〔到修女院

去吧②，勒维！〕勒维在一座修女院里！《ｎｕｎｎｅｒｙ》大概是ｎｏｎａｒｉａ的

误植吧③，因此应该是：“到荡妇那里去吧，勒维”，而在这种情况

下，每个人都会

《ｍｕｌｔｕｍｇａｕｄｅｒｅｐａｒａｔｕｓ，  

ＳｉＣｙｎｉｃｏｂａｒｂａｍｐｅｔｕｌａｎｓｎｏｎａｒｉａｖｅｌｌａｔ》

         〔“由衷地发笑，

 如果荡妇抓住昔尼克派的〈昔尼克派勒维的〉胡子撒娇。”〕④

  “每周邮报”断言：勒维［Ｌｅｖｙ］虽然没有告诉自己的读者《Ｘ》

是《Ｕ》，但他却把《Ｉ》写作《Ｙ》。的确，摩西在通过沙漠时数点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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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柏西阿斯的第一首讽刺诗第一篇。——编者注

莎士比亚“威尼斯商人”第四幕第一场。——编者注

马克思把英语中的《ｎｕｎｎｅｒｙ》（修女院），同与它发音相似的拉丁字《ｎｏｎａｒｉａ》

（荡妇）连在一起。——编者注

莎士比亚“哈姆雷特”第三幕第一场。——编者注



２２０００个利未人［Ｌｅｖｉｓ］
５７７
中，没有一个人会用《Ｙ》写自己的名字。

正像爱德华·西蒙不顾一切要把自己算做罗曼种族一样，勒维渴

望把自己当成盎格鲁撒克逊种族。因此，对于迪斯累里先生的非英

国政策他每月至少要攻击一次，因为迪斯累里这个“亚洲之谜”

（ｔｈｅＡｓｉａｔｉｃｍｙｓｔｅｒｙ）不像“电讯”那样，属于盎格鲁撒克逊种族。

但是，当大自然之母已坚决地把他的谱系用大号字母径直地写在

他的脸上的时候，攻击迪斯累里先生并把《Ｉ》写成《Ｙ》于勒维又有

什么用处呢？那位从ｐｒｏｍｏｎｔｏｒｙｏｆｎｏｓｅｓ〔鼻岬〕给自己弄到一只

ｆｉｎｅｓｔｎｏｓｅ〔出色的鼻子〕的神秘的陌生人斯洛肯贝尔吉的鼻子

（见“特利斯屈兰·善弟”），在斯特拉斯堡只不过作了一周谈笑的

资料①，而勒维的鼻子却成为伦敦西蒂区足够一年谈笑的资料。一

位希腊的讽刺诗作者描写某一位卡斯托尔的鼻子，说这只鼻子什

么都能替他干：能当铲子、喇叭、镰刀、锚等等。他用下面的诗句结

束了自己的描写：

    ω汅 ρησ
②

  然而，卡斯托尔并没有猜到，勒维用自己的鼻子做什么。一位

英国诗人写的这几行诗更为接近些：

    《Ａｎｄｔｉｓａｍｉｒａｃｌｅｗｅｍａｙｓｕｐｐｏｓｅ，

  Ｎｏｎａｓｔｉｎｅｓｓｏｆｆｅｎｄｓｈｉｓｓｋｉｌｆｕｌｎｏｓｅ》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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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任何臭气都无损于他那灵敏的鼻子，

谁能认为这不是个奇迹。

卡斯托尔有一个万能的工具，

他的鼻子能干各种家务事。

劳·斯特恩“特利斯屈兰·善弟先生的生平和见解”第４卷，“斯洛肯贝尔吉的

故事”一篇。——编者注



  实际上，勒维的鼻子的大本事在于对臭气具有深情厚谊，在数

百里以外就能把它嗅出并吸引过来。这样一来，勒维的鼻子就作为

象鼻、触手、灯塔和电讯替“每日电讯”效劳。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

说，勒维是用鼻子写他的报纸的。

自然，这家干净的“每日电讯”，是可以而且应该登载福格特的

“劳斯之歌”的唯一的英国报纸。在１８６０年２月６日勒维的报纸

上，登载了一篇长达二栏半的文章，标题是：《Ｔｈ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ｉｓｔｉｃ

ＡｕｘｉｌｉａｒｉｅｓｏｆＡｕｓｔｒｉａ》（“奥地利的报界帮凶”），事实上，这是柏林

“国民报”两篇社论的简单的、臭气熏天的英译。为了故弄玄虚，文

章上注明：《ｆｏｒｍａｎｏｃｃａｓｓｉｏｎａｌ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ｅｎｔＦｒａｎｋｆｏｒｔｏｎｔｈｅ

Ｍａｉｎ，Ｆｅｂｒｕａｒｙ２》（“临时通讯员，２月２日于美因河畔法兰克

福”）。我当然知道，“电讯”只有一个通讯员住在柏林，他是被勒维

的鼻子以惯有的绝技发现的。因此，我即刻写信给在柏林的我的一

位朋友，问他是否能告诉我勒维报纸的通讯员的尊姓大名。但是，

我的朋友（甚至亚·冯·洪堡都承认他有学问）却硬说：在伦敦并

没有什么“每日电讯”，因而在柏林也就没有它的什么通讯员。在这

种情况下，我只得再去问住在斯普累河流域某城的另一位熟人。回

答是：“每日电讯”驻柏林通讯员确有其人，名字叫——
·
阿
·
贝
·
尔。我

认为这个名字是一种恶意的故弄玄虚。显而易见，阿贝尔只不过是

察贝尔的简写而已。察贝尔不会英文，这愚弄不了我。如果阿贝尔

作为察贝尔，不会德文就能编辑“国民报”，那末，察贝尔作为阿贝

尔，不会英文为什么就不能给“电讯”作通讯员呢？那末，是察贝尔

——阿贝尔，还是阿贝尔——察贝尔？怎样从这种巴比伦［Ｂａｂｅｌ］

中解脱出来呢？我再一次地把柏林的智慧的报纸同勒维的报纸作

了比较，发现“国民报”第４１号上有这样一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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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卜克内西奇怪地补充说：‘我们想使市政府（？）证明我们的签字真实

无误。”

  这句有“市政府”和察贝尔表示惊讶的问号的话，使人想起那

个士瓦本人，他“刚走下海船登上亚洲大陆就问：‘这里有没有一个

贝宾根来的好小伙子？”

勒维的报上不仅没有这一整句话，甚至也没有问号，显而易

见，勒维的通讯员不同意弗·察贝尔认为伦敦的治安法官或高级

警官（ｍａｇｉｓｔｒａｔｅｓ）就等于柏林市政府
５７８
的看法。因此，察贝尔不是

阿贝尔，阿贝尔也不是察贝尔。这时，我在柏林的其他熟人知道了

我苦苦探索的问题。其中的一位写信给我说：“在摩西四经里的２２

０００个利未人中也有一个阿贝尔，但是写成亚比亥［Ａｂｉｈａｉｌ］。”另

一位写道：“这一次是亚伯［Ａｂｅｌ］杀死了该隐，而不是该隐杀死了

亚伯。”这样，我就愈来愈糊涂了，直到终于有一家伦敦报纸的编辑

以他那种英国式的枯燥的严肃表情使我确信，阿贝尔绝不是虚构，

而是柏林的一位犹太作家，他的全名是卡尔·阿贝尔博士。这位可

爱的小伙子很长一段时间是施塔尔和格尔拉赫手下的“十字报”的

一名热情的奴仆，但是，随着内阁的更迭，他即使没有改头换面，也

改变了色彩。无论如何，变节者的令人厌烦的热情能够说明，为什

么勒维的柏林通讯员认为，英国出版自由的存在只是为了他能够

公开零售他对于霍亨索伦内阁的赞叹。因此，可以假定，除了伦敦

有一个勒维，柏林还有一个阿贝尔，——ｐａｒｎｏｂｉｌｅｆｒａｔｒｕｍ〔一对

高贵的兄弟〕①。

阿贝尔从一切可能的地方——从柏林、维也纳、美因河畔法兰

１６６福格特先生——十、庇护人和同谋者

① 贺雷西“讽刺诗集”第２卷，第三首讽刺诗。——编者注



克福、斯德哥尔摩、彼得堡、香港等地向勒维提供他的货色，比德·

梅斯特尔的“环绕我的房间的旅行”把戏更为高超。但是，阿贝尔给

勒维写的东西不管标上什么地名，他总是用螃蟹作标志。同进两步

退一步的艾希特纳赫的游行５７９不同，阿贝尔的文章是进一步退两

步的。

  《Ｎｏｃｒａｄｍｏｒｅａｃｔｉｖｅｉｎｔｈｅｄｉｒｔｙｄａｎｃｅ，

  Ｄｏｗｎｗａｒｄｔｏｃｌｉｍｂ，ａｎｄｂａｃｋｗａｒｄｔｏａｄｖａｎｃｅ》

                   （Ｐｏｐｅ）①

阿贝尔具有一种向他的勒维报告大陆国家秘密的无可争辩的

才能。例如，“科伦日报”上刊登了一篇社论，假定是谈俄国财政的，

又假定是从“波罗的海月刊”上抄来的。阿贝尔等过了一个月，突然

把“科伦日报”上的这篇文章从彼得堡寄到伦敦，同时当然暗示出，

即使不是沙皇本人，即使也不是俄国财政大臣，至少也是国家银行

的一位经理ｅｎｔｒｅｄｅｕｘｃｉｇａｒｅｓ〔在抽两支雪茄烟之间〕向他透露的

秘密统计数字，同时得意地高呼：《Ｉａｍｉｎａ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ｔｏｓｔａｔｅｅｔｃ》

（“我能够报道，等等”）。或者官方的“普鲁士报”伸出了内阁的触

角，比方涉及了冯·施莱尼茨关于黑森选帝侯国问题的私人观点。

这次阿贝尔一刻也不耽误，当天就公开从柏林向他的勒维报告关

于黑森选帝侯国的问题。一星期以后他报道说：内阁机关报“普鲁

士报”刊登了如下一篇关于黑森选帝侯国问题的文章，《Ｉｏｗｅｔｏ

ｍｙｓｅｌｆ》（“我认为自己有责任”）请大家注意一星期以前的这事等

等。或者他翻译“总汇报”上的一篇文章，譬如注明地点为斯德哥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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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向下是攀登，向后是前进，

就是螃蟹也不能更灵敏地在泥中跳舞”。

［波普“邓斯之歌”第２册］。——编者注



摩。然后，必然要加上这么一句：《Ｉｍｕｓｔｗａｒｍｙｏｕｒｒｅａｄｅｒｓ》，

“我必须向您的读者们提出警告”，不是要他们警惕从“总汇报”上

抄来的文章，而是警惕某篇没有抄来的文章。当阿贝尔不得不谈

到“十字报”的时候，他就划十字，祈求自己不要被人认出。

至于阿贝尔的文风，可以象征性地说它是施泰恩·盖沙特、伊

西多尔·贝林涅尔勃劳和雅科布·维森里斯勒风格的翻版。

请阿贝尔同意，暂时离题一下。奇特的施泰恩·盖沙特是福

格特的另一个同谋者，名叫路·班贝尔格尔。１８４８年他曾经是美

因兹的一家小报的编辑，现在“全靠供养”过活，通过与巴黎的

结缘，成了ｌｏｕｐｇａｒｏｕ〔能千变万化的人〕的亲戚和“最简单意义

上的”波拿巴民主主义者。为了了解这个“简单的意义”，必须知

道巴黎交易所的犹太教堂的暗语。施泰恩·盖沙特的“简单的”民

主，也就是伊萨克·贝列拉称之为《ｌａｄéｍｏｃｒａｔｉｓａｔｉｏｎｄｕ

ｄｒéｄｉｔ》，即信用民主化的东西，这种信用民主化不仅要使国家的

某些地区，而是要使整个国家成为一个赌窟，以便对它ｅｎｍａｓｓｅ

〔大量地〕进行欺诈。如果说，在路易 菲力浦时代，寡头的交易所

之狼只是无情地猎取集中在最大的资产阶级手中的民族财富，那

末，在路易·波拿巴的庇护下，在民主主义的交易所之狼看来，一

切都是ｆｉｓｈ〔鱼〕。他们同罗马皇帝一起高呼：ｎｏｎｏｌｅｔ〔没有臭

味〕①，而同施泰恩·盖沙特一班贝尔格尔一起补充说：“群众应当

做这件事”。这就是施泰恩·盖沙特的最伟大的“简单”的民主。

施泰恩·盖沙特一班贝尔格尔最近以“去意大利，好啊！”５８０一书出

了名。与此相反，在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中，他曾倾听过这样的

３６６福格特先生——十、庇护人和同谋者

① 这是罗马皇帝韦斯帕西安在谈到厕所捐时说的话。——编者注



呼声：“哎哟，离开基尔希海姆博兰登！”这个逃离基尔希海姆博

兰登和欺骗过莱茵—普法尔茨志愿军的施泰恩·盖沙特一班贝尔

格尔（我得到一份关于他的英雄功勋的有价值的手稿）真是太机

灵了，所以他不可能嗅不出，十二月政变的充满鲜血的肮脏的冲

积层，对机灵①的探宝人来说，是含有金子的。于是他到了巴黎，

他的朋友伊西多尔·贝林涅尔勃劳（ａｌｉａｓ〔或者说〕亨·伯·奥本

海姆）说得好，在那里，“你感觉自己比你知道的更为自由”。当

十二月政变肮脏的土层上突然露出崇高思想的鲜明色彩的时候，

认为１８５８年“流通”开始“停滞”（见ＢａｎｑｕｅｄｅＦｒａｎｃｅ〔法兰西

银行〕关于１８５８—１８５９年货币流通统计表）的施泰恩·盖沙特高

兴开了。既是鲜明的民主主义者、而又机灵的施泰恩·盖沙特了

解，巴黎的洪水不仅会冲走十二月的土层，而且会冲走他的主要

著作的ｐｒｏ，只留下ｃｏｎｔｒａ②。大家知道，施泰恩·盖沙特一班贝

尔格尔扩大了希腊缪斯的数目，增加了第十缪斯，希伯来缪斯——

“当代的缪斯”，即他所说的交易所行情表。

现在回过头来谈阿贝尔。在阿贝尔的文风中，充满了世界名城

的纸制的藏垢纳污中心——“每日电讯”不可或缺的ｏｄｏｒｓｐｅｃｉｆｉ

ｃｕｓ〔特殊气味〕。当阿贝尔的通讯的香气、阿贝尔的学识及其同时

从二十个不同纬度上写作的事业心使勒维特别感动的时候，勒维

便把阿贝尔亲切而爱抚地称做他的《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ｏｕｓｂｕｇ》〔“勤勉的臭

虫”〕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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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波普“邓斯之歌”第１册。——编者注

ｐｒｏ和ｃｏｎｔｒａ，即赞成和反对，在这里是收入和支出的意思。——编者注

文字游戏：Ｇｅｓｃｈｅｉｄｔ〔盖沙特〕是姓，《ｇｅｓｃｈｅｉｔ》是“机灵”的意思。——

编者注



诗人的正义感已经要求“圆满的人物”在喜剧结尾时不再同阿

贝尔一起陷在伦敦的粪堆里，但是，谁会把他从粪堆里拉出来呢？

谁是拯救者呢？拯救者只能是一位肮脏的人，即
·
冯·

·
芬
·
克男爵①，

红色土地②上的容克地主，笑容骑士，ｃｈｅｖａｌｉｅｒｓａｎｓｐｅｕｒｅｔｓａｎｓ

ｒｅｐｒｏｃｈｅ
５８１
。

如前所述，“新莱茵报”早在１８４８年就已经透露了福格特和芬

克的对立的同一性，而福格特本人在１８５９年就预感到了这一点，

那时他在他的“研究”中写道：

  “冯·芬克先生作为新国家自由的宣传者……已完全接近于可笑的领

域”（同上，第２１页），

即接近了福格特的领域。但是，１８６０年３月１日，芬克公开说到和

解，按约翰·菲力浦·贝克尔的说法，他用“硫磺帮来点缀谦虚的

普鲁士议会！”大约在这前一年，他曾经向同一个议会推荐过小册

子“波河与莱茵河”５８２，由于他没有勒维的鼻子，当然不可能嗅出这

本小册子的硫磺味。当芬克像福格特一样地扮演意大利人，当芬克

像福格特一样地侮辱波兰人，当芬克像福格特一样地要求瓜分德

国的时候，这两个彼此敌对的兄弟就永远互相拥抱在一起了。

大家知道，同极不可避免地互相排斥。福格特和芬克也同样地

长期互相排斥。两人都有夸夸其谈的毛病，因此谁都认为对方不让

自己说话。

根据拉尼克尔的证明，福格特是一个大动物学家，芬克也一模

一样，他在伊克尔恩养猪就证明了这一点。

在西班牙戏剧中，每一个主人公都得搭配两名丑角。在卡德龙

５６６福格特先生——十、庇护人和同谋者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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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剧作中，甚至给圣基普里安诺这个西班牙的浮士德也配备了莫

斯康和克拉林。同样地，反动将军拉多维茨在法兰克福议会中也有

两名滑稽副官：他的喜剧小丑利希诺夫斯基和他的马戏团小丑芬

克。福格特这名自由主义的反丑角却必须独自去做一切事情（这就

必然触怒他去反对芬克），因为雅科布·费奈迭只适合扮演潘塔隆

这一角色的温情方面。芬克有时喜欢挥动他的小丑的尖帽。例如，

他在１８４８年６月２１日的议会会议上这样声明：

  “他有时觉得，好像他不是在这样的会议上，而是在戏院里。”

  在法兰克福议会的托利党人举行庆祝会时，他以愚人的公爵

身分为宾客们解闷，坐在酒桶上唱道５８３：

    “我当选为愚人的公爵，

  为的就是大吃大喝。”

  这也使他的对手感到不愉快。此外，福格特和芬克谁也吓唬不

了谁，因而，他们认为最安全的办法是彼此攻击。福斯泰夫 福格特

知道大无畏而又无可责难的骑士的价值，ｖｉｃｅｖｅｒｓａ〔反之亦然〕。

威斯特伐里亚的巴亚尔曾经在德国大学里研究过法律，他对于罗

马的Ｃｏｒｐｕｓｊｕｒｉｓ
５８４
研究较少，因为他认为，红色土地的祖先没有

白白把瓦鲁斯打败。于是他更加勤奋地研究条顿法，特别是研究大

学生章程，他从各个方面研究它的基础，然后把它取名法律基础，

使它到处闻名。由于受了这种诡辩地深刻研究大学生章程的影响，

所以后来他在每一次决斗中都碰上了邓斯·司各脱的某根头发，

这根头发在决定性关头成为骑士和流血之间的不可克服的诡辩障

碍，就像新婚床上横在公主和ｌｏｃｕｍｔｅｎｅｎｓ〔代替者〕之间的一把

脱鞘的剑一样。这种诡辩障碍总是按照周期性狂热准时出现，它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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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４７年联合议会
５８５
时代的法庭陪审员宾达的惊险的历史开始，直

到１８６０年下院中的普鲁士陆军大臣①的同样引人注意的历史为

止。因此，我们可以看出，不久前有人指责这位容克地主丧失了他

的法律基础，那使他受了多大的冤屈。他的法律基础完全由骗局构

成，并非他的过错。而且，由于大学生章程仅仅适用于更高级的法

律辩论，所以我们的机灵的容克地主在日常的议会实践中就以木

棒章程去代替它。

有一天，芬克在法兰克福的蛙池中愤怒地把自己的对手福格

特骂作“未来的大臣”。当他在伊克尔恩得悉，福格特因为记住了这

句名言：

    “只要搞到一个官衔，

  一年中就是老爷”②，

不仅成了帝国摄政，而且成为ｉｎｐａｒｔｉｂｕｓ〔非现实的〕外交大臣的

时候，他感到震惊，并且对未被公认的按职晋升权愤愤不平。要知

道，在１８４７年联合议会上，芬克就作为弗伦特党人出来反对内阁，

作为贵族代表出来反对资产阶级反对派。因此，当三月革命爆发

时，他认为自己比其他任何人都更加负有拯救王位的使命。但是，

他的对手们都成了现任的大臣，而他本人却只得到了“未来的大

臣”的职位，这是他至今一直顺利地担任的职位。

为了报复，他抖掉了自己脚上的柏林尘土，到了法兰克福，坐

到圣保罗教党的极右翼，以便作为拉多维茨将军的小丑、捧场者和

打手在这里进行活动。

７６６福格特先生——十、庇护人和同谋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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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得到上级的赞许，芬克①就是一个狂热的忠诚的奥地利

人。他疯狂地攻击各民族。

  “在左面，人们依次热中于所有一切民族——意大利人、波兰人，现在甚

至还有马扎尔人。”（１８４８年１０月２３日的会议）

  三骑士——芬克、利希诺夫斯基和阿尔宁——演奏了音乐三

重唱：

   母牛放……公牛叫，

   驴子唱低音凑热闹，

他们以这样高深的艺术造诣来反对替波兰说话的人（１８４８年６月

５日的会议），使得主席的小铃都嘶哑了；而当拉多维茨由于军事

上和地理上的考虑，要求把明乔河划归德意志帝国的时候（１８４８

年８月１２日的会议），芬克为了取悦整个旁听席和博取福格特的

秘密叹赏，用头顶地，用双脚鼓掌。法兰克福的蛙池通过一些决议

来为王朝奴役波兰、匈牙利和意大利打上德国民意的印记；当德意

志民族由于屈辱的马尔摩停战协定而不得不牺牲自己的要求时，

这些决议的主要捧场者、红色土地的容克地主喊叫得更为兴高采

烈了。为了保证在批准停战协定时有多数人赞同，外交人员和其他

旁听者从旁听席上溜到了右面的席位上。骗局被揭穿了，拉沃要求

重新表决。芬克激烈地反对说，重要的不在于谁进行表决，而在于

表决什么（１８４８年９月１６日的会议）。在批准马尔摩停战协定而

引起法兰克福九月起义时，威斯特伐里亚的巴亚尔就消失得无影

无踪，以便后来在宣布戒严时，进行猛烈的反动攻击，为他所受的

谁也无法补偿的恐惧复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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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不满足于自己对波兰人、意大利人和匈牙利人的放肆攻

击，他建议选举奥地利的约翰大公担任临时中央政府主席（１８４８

年６月２１日的会议），但是有一个绝对必要的条件，即要德国议会

的哈布斯堡王朝的执行机关既不执行，也不宣布，甚至根本不用理

睬议会的这些平民决议。当他的多数派中的一些伙伴，仅仅是为了

换换花样，投票赞同帝国执政者——至少在决定战争与和平问题

以及同外国签定条约时——应俯就事先取得议会的同意的时候，

这事使他暴跳如雷（１８４８年６月２７日的会议）。芬克在德国议会

中发表了极其激烈的演说，企图迫使人们举行对帝国首相施梅林

及其同伙的信任投票，以奖励他们和帝国摄政参与卑鄙的、流血的

维也纳背叛５８６（１８４８年１０月２３日的会议），这篇演说驳斥菲沙

尔特的诬蔑极为成功：

     哦，威斯特伐里亚人的嘴脸，

   是多么冷酷的嘴脸！①

  因此，只要在议会撒哈拉大沙漠的上空还没有突然出现小德

意志５８７的海市蜃楼，我们的容克地主还没有错认为他看到一只腋

下夹着一个大小与原物相等的内阁大臣的公事包的碛鶸，芬克就

会对哈布斯堡王朝保持友好的睦邻关系。由于圣保罗教堂墙上有

非同寻常的长耳朵，所以他能引以自慰的是，他在法兰克福对霍亨

索伦王朝所大声流露的忠顺，将得到柏林的赏识。１８４８年６月２１

日，他不是在挤满了人的圣保罗教堂里这样声明过吗：

  “我的选民们派我来不仅是为了代表人民的权利，而且也代表各邦君主

９６６福格特先生——十、庇护人和同谋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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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权利。我一直赞赏一位伟大的选帝侯①的话，他有一次曾把马尔克②的居

民称做他的最忠诚、最恭顺的臣民。住在马尔克的我们以此为荣。”

  马尔克的巴亚尔在那次著名的讲坛战役中从言论转向行动，

在这次战役中他赢得了骑士马刺（１８４８年８月７日和８日的会

议）。当布伦坦诺由于为弗里德里希·黑克尔请求大赦，因而在讲

台上对霍亨索伦王室的一个亲王说了某些模棱两可的话时，芬克

像一头真正忠顺的狗一样狂怒了。他离座冲向布伦坦诺先生，对他

高喊：“滚开，流氓！”，并且要把他拉下台来。但是，布伦坦诺站在原

地未动。不久，这位容克地主又向他奔去，并且当做挑战书向他投

下了骑士的手套（当然，保留进一步成熟地考虑在法律基础上可能

产生的困难），布伦坦诺拾起手套接受了挑战说：

“在教堂外面，您想对我说什么，那随您的便；但在这里，您别打扰我，不

然，小心吃我耳光。”

这个容克地主在自己积累的词汇中翻腾了一遍，从中又找出

几句骂人话来辱骂左翼，直到赖哈德向他喊道：“冯·芬克，您这个

恶棍！”（１８４８年８月７日的会议）。芬克想用直接转入日常事务讨

论的办法，来取消关于勃兰登堡内阁和柏林协商派议会之间的冲

突的辩论。

他说，“自从弗兰格尔胜利地进入柏林，局势已经平静，证券的价格已经

上涨…… 柏林议会无权发布告人民书，等等。”

协商派刚被驱散，我们的这位大无畏而又无可责难的骑士就

更加猛烈地攻击他们了。

在１８４８年１２月１２日的会议上他喊道：“对共和国来说，我们缺少政治

０７６ 卡·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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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初步教育；前柏林议会的代表们向我们表明了这一点，他们通过决议是为

了满足他们个人的卑鄙的虚荣心。”

  这话引起了风暴，他企图用下面的话来使其平息下去，他说，

  “他准备反对任何人，骑士般地维护自己的观点”，但是，这位小心谨慎的

骑士补充说，“他指的不是本议会的成员，而只是已经解散的柏林议会的成

员。”

  马尔克的巴亚尔就这样傲慢地向已被驱散的协商派的全体战

士们发出了挑战。其中的一位听到了这种挑战的声音，竭尽全力

做出了一件确实闻所未闻的事情：他迫使这位红色土地上的容克

地主亲自来到爱森纳赫的战场上。当我们的巴亚尔在紧要关头找

到了邓斯·司各脱的法律上的诡辩的时候，流血看来已经是不可

避免的了。他的对手叫格奥尔格·荣克，可是荣誉法要求我们的

大无畏而又无可责难的骑士与龙搏斗，但决不是与同名的降龙

者①搏斗。芬克不能把这种固执的思想从自己的头脑中铲除。他曾

经庄严地宣誓，宁愿像日本的大名５８８那样切腹自戕，也不愿触动

这位名叫乔治的、对决斗来说还太年轻②的人的一根毫毛。但是在

圣保罗教堂内，这位顽强的决斗者愈益肆无忌惮地攻击紧锁在闵

斯德监狱里的泰梅和其他反政府的人物（１８４９年１月９日的会

议）。如果说他为了迎合上层而曾不嫌繁殖，那末，他在建立小德

意志和大普鲁士王国的巨大努力中所表现的忠诚却达到了顶峰。

“国王制造者”沃里克同“皇帝制造者”芬克比较起来简直太幼稚

了。”

马尔克的巴亚尔认为，他已经以自己的高尚行为使１８４８年三

１７６福格特先生——十、庇护人和同谋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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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事件中的那些忘恩负义的人深感羞愧。行动内阁
５８９
垮台的时候，

芬克有一段时间从圣保罗教堂消失，但他随时都在整装待命。冯·

普富尔内阁垮台的时候，也发生过同样的事情。但是，由于高山不

会走向穆罕默德，所以穆罕默德决定向高山走去。在某个腐朽的市

镇当选后，红色土地的骑士突然以钦定议院议员的身分出现在柏

林，迫切希望他在法兰克福的功勋获得奖赏。此外，在不剥夺他的

任何非议会自由的戒严中，这位骑士感到非常舒服。当他同钦定议

员一起在宫殿前等待白厅接待的时候，柏林居民用嘘声和嘲笑来

欢迎他。由于曼托伊费尔曾经小心地向他暗示过，似乎上面——哪

怕是为了要留一个大臣的空缺以资奖赏某些功勋——倾向于从法

兰克福的“皇帝制造者”手中接受小德意志皇冠，因此他听到这些

嘘声和嘲笑就更加高兴。芬克陶醉于这种甜蜜的希望，他企图暂时

作为内阁的ｄｉｒｔｙｂｏｙ〔清洁工〕以示效劳。他按“十字报”的指示，

草拟了一份上国王的奏折，大声疾呼地反对大赦，声明钦定宪法只

有在一个必不可缺的条件下他才同意接受，这个条件是这宪法要

由一个“强大的国家政权”来重新审查和修订。他辱骂受到戒严之

苦的左翼议员等等，同时等待着自己的胜利。

灾难临近了。法兰克福皇帝代表团到了柏林，４月２日（１８４９

年）芬克提出了一项极端效忠皇帝的修正案，就是曼托伊费尔天真

地投票赞成的那个修正案。会议一结束，芬克就疯了似的跑进邻近

的一家旧货店，要在那里亲自购买一个公事包，红色天鹅绒装饰

的、金边黑硬纸面的公事包。第二天早上，这位笑容骑士像孚恩神

那样怡然自得，含着胜利的微笑坐在议会中央的他的席位上，但

是，突然响起了一阵“永远不、永远不、永远不”的喊声。曼托伊费尔

的嘴唇嘲弄地抽搐着，而我们的这位无畏的容克地主却嘴唇发白，

２７６ 卡·马 克 思



由于内心的激动像一条电鳗一样颤抖着，神色古怪地向他的朋友

们暗示：“拦住我吧，否则我要闯祸了”。为了拦住他，“十字报”（许

多月来芬克都坚持照该报的指示行事，而该报也把他看做该报的

议院奏折草案的教父）第二天发表了一篇题为“祖国在危险中”的

文章，其中说道：

  “内阁仍然存在，国王①在回答苏克先生及其同伙时说，他们不必为与他

们无关的事情操心。”

  这位受了骗的ｓａｎｓｐｅｕｒｅｔｓａｎｓｒｅｐｒｏｃｈｅ骑士蹒跚地从柏林

前往伊克尔恩，他所受的愚弄比勒维曾经受到的更甚，当然，这种

愚弄也只有未来的大臣才会受到的！

红色土地上的辛辛纳图斯在伊克尔恩苦苦研究了多年实践动

物学之后，某一天早上醒来时已经成了普鲁士下院反对派的正式

首领。他因右的论调在法兰克福不走运，便在柏林唱起左的论调

来。究竟他代表的是信任的反对派，还是反对派的信任，那就无法

肯定。但是，不管怎样，他在这里也把他的角色演得过火了。不久

他就成了对内阁来说是坐在反对派席位上的不可或缺的人物，以

致禁止他再离开这个位子。这样，红色土地上的容克地主就依然是

未来的大臣。

在这种情况下，芬克感到了厌烦，缔结了他的著名的伊克尔恩

条约。福格特非常明显地向他保证：只要普隆 普隆征服了德国大

陆上的第一议会岛巴拉塔利亚，就让醉鬼们②住到那里去，并且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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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马克思在原文中用的是ＳｃｈＯｐｐｅｎｈｅｉｍｅｒ这个字，此处是文字游戏：Ｏｐｐｅｎ

ｈｅｉｍ（奥本海姆）是姓，《Ｓｃｈｏｐｐｅｎｈｅｉｍｅｒ》系由《Ｓｃｈｏｐｐｅｎ》（“酒杯”、“１ ４公

升”）而来，这个字可以转意成“醉鬼”、“嗜酒者”。——编者注

弗里德里希 威廉四世。——编者注



他的福斯泰夫作该岛的摄政，福格特就会立即把威斯特伐里亚的

巴亚尔任命为自己的内阁首相，并把有关决斗的最高裁决权交给

他，并且让他担任真正的秘密筑路总监①，把他提升到愚人公爵的

爵位，最后，他在他管辖的岛屿上用来代替货币流通的白铁②上刻

铸出一对暹罗双生子——右面是普隆 普隆的摄政福格特，左面是

福格特的大臣芬克，大幅双人像的四周是由葡萄藤环绕的题词：

     “我和你嘴

     靠嘴向我的世纪挑战。”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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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此处讽刺地套用了席勒剧本“唐·卡洛斯，西班牙王子”第一幕第九场中的

话。——编者注

文字游戏：《Ｂｌｅｃｈ》意思是“白铁”，也有“胡言乱语”的意思。——编者注

见小册子《Ａｕｃｈｅｉｎｅ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ｋｄｅｓｌｉｂｅｒａｌｅｎＡｂｇｅｏｒｄｎｅｔｅｎｖｏｎＶｉｎｃｋｅ

ｕｎｄｅｒｂａｕｌｉｃｈｅｄｅｓＳｐｒｏｃｈｈｏｖｅｌＥｌｂｅｒｆｅｌｄｅｒＷｅｇｂａｕｅｓ》Ｈａｇｅｎ，１８４９［“对自

由派议员冯·芬克的又一评论和施普罗赫费耳—爱北斐特的道路建筑的有教

益的历史”１８４９年哈根版］。



十一
一 件 诉 讼 案

  １８６０年１月底，伦敦收到了两号柏林“国民报”，报上有两篇

社论，第一篇的标题是“卡尔·福格特和‘总汇报 ”（“国民报”第

３７号），第二篇的标题是“怎样伪造激进传单”（“国民报”第４１

号）。
·
弗·
·
察
·
贝
·
尔用这不同的标题发表的两篇社论，不过是福格特

的“主要著作”加过工的ｉｎｕｓｕｍｄｅｌｐｈｉｎｉ
５９０
的版本。伦敦是在很久

以后才得到这一著作的。我决定马上在柏林对弗·察贝尔的诽谤

提起诉讼。

十年来，德国报刊和美国的德文报刊对我进行了层出不穷的

谩骂，我只在非常罕见的特殊情况下，即在像科伦共产党人案件那

样关系到党的利益时，才在报刊上予以回答。据我看来，报刊有权

诬蔑作家、政治家、演员以及其他从事社会活动的人。如果我认为

攻击是值得注意的，那末，我这时所遵循的格言是：àｃｏｒｓａｉｒｅｃｏｒ

ｓａｉｒｅｅｔｄｅｍｉ〔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①。

这一次，情况并不是这样。察贝尔攻击我进行了一系列犯法的

和可耻的活动，而且是在那些因怀有党派偏见而轻信荒唐透顶事

情的读者面前攻击我的。另一方面，由于我离开德国已有十一年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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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法国谚语，直译是：以一个半海盗对付一个海盗。——编者注



久，这些读者根本缺乏判断我这个人的标准。撇开政治上的考虑不

谈，就是为了我的家庭，为了妻子儿女，我也有责任使察贝尔破坏

我名誉的攻击受到法庭审理。

我提起的诉讼方式，一开始就排斥了像福格特反对“总汇报”

诉讼案中出现过的那一类错中错的法庭喜剧。即使我异想天开，想

在那个因袒护福格特而撤销了一个刑事案件的法济法庭上去控告

福格特，那末有些极端重要的问题也只能在普鲁士、而不能在日内

瓦弄清；相反地，察贝尔提出的唯一论点（他可能在福格特那里为

这个论点找到证据），是以一些假文件为根据的，而这类文件，察贝

尔在柏林能够像他的朋友福格特在日内瓦一样轻而易举提供出

来。我控告察贝尔的“控诉书”包括下列几点：

（１）察贝尔在１８６０年１月２２日“国民报”第３７号上的一篇题

为“卡尔·福格特和‘总汇报”的文章里硬说：

  “福格特在１３６页及以下各页上说：在１８４９年的流亡者中间，有一群人

以硫磺帮或者也以制刷匠帮知名；这些人起初散居在瑞士、法国和英国，后来

逐渐聚集在伦敦，并在那里把马克思先生推崇为他们的著名首领。这些同行

们的政治原则是‘无产阶级专政 ；他们的这种蛊惑人心的幻想开始不仅迷惑

了一些较优秀的流亡者，而且还迷惑了维利希志愿军中的一些工人。他们在

流亡者中间继续‘莱茵报 的事业，该报在１８４９年曾进行反对参加运动的宣

传，并且一贯地攻击所有议员，因为据说运动仅仅是以争取帝国宪法为目的

的。硫磺帮硬要它的信徒们服从一种极其严格的纪律。在他们中间，谁企图用

某种方式取得一点社会地位，谁只要有一点点想要成为独立的人的愿望，就

被认为是革命的叛徒；而人们预料这种革命随时都可能重新爆发，因此必须

把革命的士兵准备好，以便把他们投入战斗。在这一伙细心保存下来的二流

子里面，经常因为散布流言和散发书信等等而发生纠纷、殴打和决斗。这个人

怀疑另一个人是间谍和反动分子，谁也不相信谁。硫磺帮的主要职业之一，是

败坏住在祖国的人的名誉，使他们拿出钱来，以便这个帮保密，不败坏他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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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誉。向德国寄去了不是一封信，而是几百封信，威胁说，要把他们参与革命

的各种行动揭露出来，如果不把规定的款额限期交到指定地点的话。根据‘谁

要不是无条件地站在我们一边，他就是反对我们 这个原则，任何反对这些

阴谋的人，不仅要在流亡界中败坏他的名誉，而且要遭到报刊的‘危害 。‘无

产者 对不尊重他们的那些民主主义者所进行的告密，塞满了德国反动报刊

的各栏，他们成了法国和德国秘密警察的同盟者。顺便说说，福格特为了作进

一步的说明，引证了前中尉泰霍夫１８５０年８月２６日的一封长信，信中描述

了‘无产者 的原则、阴谋、纠纷和勾心斗角的秘密同盟，从信中可以看出，马

克思怎样以他那种拿破仑式的高傲态度和智力上的高人一等，来非常严酷地

对待硫磺帮。”

  为了便于理解下一部分，这里必须指出，察贝尔在上面引证的

一段摘录中仿佛是转述了福格特的“报道”，往下他为了更好地说

明硫磺帮，已经以自己的名义接二连三地抬出了巴黎的舍尔瓦尔

案件，科伦共产党人案件，我写的有关该案件的小册子，李卜克内

西的穆尔顿革命代表大会和通过我建立起来的李卜克内西同“总

汇报”的关系，奥利“也是硫磺帮的一个渠道”，最后还有１８５９年

１０月２０日比斯康普给“总汇报”的信，然后他用下面的话来结束：

  “在比斯康普写信以后过了一个星期，马克思也写信给‘总汇报 ，表示愿

意向该报提供一份‘司法文件 作为反对福格特的证据，这件事我们也许下

次还会谈到。‘总汇报 的那些通讯员就是这样。”

  从第一号整篇社论中，我只把作为第一点加以转载的摘录拿

来当做起诉材料，而且只从那里拿来下面这几句：

  “〈由马克思操纵的〉硫磺帮的主要职业之一，是败坏住在祖国的人的名

誉，使他们拿出钱来，以便这个帮保密，不败坏他们的名誉。向德国寄去了不

是一封信，而是几百封信，威胁说，要把他们参与革命的各种行动揭露出来，

如果不把规定的款额限期交到指定地点的话。”

  我在这里当然要察贝尔提出真证据，来证明他的论点。我在给

７７６福格特先生——十一、一件诉讼案



我的律师、柏林的法律顾问维贝尔先生的第一封信里说，我向察贝

尔不是要“几百封恐吓信”，甚至也不是一封信，我只要他哪怕是提

供出一行字，能揭发我党的某一个著名同志参与过察贝尔所指的

可耻行径。察贝尔不是只要去找一下福格特，就能马上得到成打这

样的“恐吓信”吗？万一福格特不能从几百封恐吓信中提供出一行

字，那末他总该能说出遭到过上述勒索的几百个“住在祖国的人”

的名字。既然这些人是住在“德国”，那末，柏林的法院无论如何要

比日内瓦的法院更易于找到他们。

总之，我控告察贝尔，只就他的第一号社论的一点——用在政

治上败坏住在德国的人的名誉的办法，来勒索他们的钱。同时，为

了反驳他的第一号社论的其余论点，我列举了一些事实。在这里我

没有要求真证据，而是引用了假证据。

关于硫磺帮或者也就是制刷匠帮的问题，约翰·菲力浦·贝

克尔的信已讲得够清楚了。要弄清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性质和我同

这个同盟的关系，可以把科伦的亨·毕尔格尔斯，即科伦共产党人

案件的被判刑者之一，传到柏林去做证人，要他在法庭上发誓作

证。其次，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在他的文件中找到了一封写于

１８５２年１１月的信，这封信的真实性可由伦敦和曼彻斯特的邮戳

证明。我在信里对他谈到了根据我的建议解散同盟一事，也谈到了

在解散决议中所列举的理由：自从科伦的被告被捕以来，同大陆上

的一切联系都断绝了；这样一个宣传协会在目前根本不合时宜了。

至于察贝尔无耻地说我“同德国和法国秘密警察”有联系这一点，

似乎一部分可由科伦共产党人案件来证实，一部分可由巴黎的舍

尔瓦尔案件来证实。我以后还要回过头来谈谈后一案件。关于前

一案件，我已把我在１８５３年出版的“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寄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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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律师，并请他注意：可以把科伦的律师施奈德尔第二传到柏

林，要他发誓作证，证明我曾参与过揭露警察的下贱勾当。察贝尔

断言，好像我和我党同志曾以对“不尊重”我们的“那些民主主义者

所进行的告密，塞满了德国反动报刊的各栏”。我对这种断言提出

了相反的事实：除了“新奥得报”以外，我从来没有——不论是直接

地或者间接地——从国外向任何一家德国报纸寄过通讯。根据我

在这家报纸上发表的文章——必要时也可根据该报的编辑之一埃

尔斯纳博士的证词，——就能证明，我从来不认为有必要提及任何

一个“民主主义者”的名字。至于谈到“总汇报”上李卜克内西的通

讯，那末，他给该报撰稿开始于１８５５年春天，即在同盟解散三年之

后，而且我事先一无所知；此外，在这些通讯中——像“总汇报”的

许多全年合订本证明的，——对英国政策作了符合他的党的观点

的阐明，但是只字未提“民主主义者”。如果李卜克内西在我离开伦

敦时给“总汇报”寄去过一份伦敦出现的反对“民主主义者”福格特

的传单，那末，他是有充分权利这样做的；因为他知道，这份传单的

出版者是一个“民主主义者”；“民主主义者”福格特曾亲自邀请他

参加他的“民主主义的”宣传，从而，把他看成是跟他本人相等的

“民主主义者”。察贝尔把我变成“‘总汇报 通讯员”的这种可笑的

捏造，奥尔格斯先生已在奥格斯堡案件开始前几天写给我的一封

信（附录１０）中进行了令人信服的反驳；顺便说一句，他在这封信

中竭力要消除他所想的我对“总汇报”的“自由主义”偏见。最后，察

贝尔说“在比斯康普写信以后过了一个星期，马克思也写信给‘总

汇报 ”的谎言也就不驳自倒了，因为比斯康普的信是在１８５９年

１０月２０日写的，而我根据奥尔格斯的请求转寄“文件”时所附去

的短笺，１８５９年１０月２４日已经在奥格斯堡地方法院了，那就是

９７６福格特先生——十一、一件诉讼案



说，这一短笺不可能是１８５９年１０月２９日在伦敦写的。

为了便于法庭审理起见，我认为有必要给我提出的证据补充

一些文件，这些文件将把“民主主义者”察贝尔企图对我在流亡者

中间的地位和我在国外的“阴谋”所进行的丑恶而卑劣的诬蔑，奉

还诬蔑者。

最初，即从１８４３年底到１８４５年初，我都住在巴黎，一直住到

基佐把我驱逐出境。为了说明我居住巴黎期间我在法国革命党内

所处的地位，我把弗洛孔的一封信寄给了我的辩护人，他以１８４８

年临时政府名义取消了基佐把我驱逐出境的命令，并且邀请我从

比利时回到法国（附录１４）。从１８４５年初到１８４８年２月底，我都

住在布鲁塞尔，一直住到罗日埃把我从比利时驱逐出境。后来，布

鲁塞尔市政当局把因驱逐我出境而逮捕我和我的妻子的那个警官

撤职。在布鲁塞尔有一个国际民主协会５９１，协会的名誉主席是从荷

兰人手里救出了安特卫普的一位年老的将军梅利奈。主席是担任

过比利时临时政府委员的一位律师若特兰；波兰人的副主席是前

任波兰临时政府委员列列韦尔；法国人的副主席是１８４８年二月革

命以后成了土伊勒里宫警卫队长的安贝尔；德国人的副主席则是

我，我是在布鲁塞尔德意志工人协会会员和全体德国流亡者参加

的一次公开集会上被选上这个职位的。若特兰（若特兰属于所谓的

共和主义者的美国学派，也就是我不熟悉的派别）在“新莱茵报”创

办时期写给我的一封信和我的朋友列列韦尔写的无关紧要的短

笺，都足以说明我在布鲁塞尔民主派中间的地位。因此，我把它们

都附在辩护文件里（附录１４）。

１８４９年春我被赶出普鲁士，１８４９年夏末被赶出法国，随后我

到了伦敦，在那里，在同盟解散（１８５２年）和我的多数朋友都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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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敦以后，我脱离了所有公开的和秘密的团体，甚至脱离了一切交

际活动，虽然——经“民主主义者”察贝尔的许可——还经常向一

部分优秀工人作政治经济学的义务讲演。我是在１８５０年９月１５

日退出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的，它在１８６０年２月６日庆祝成

立二十周年；我被邀请参加这次庆祝会，会上一致通过了一项决

议，把福格特的下列说法“痛斥为”一种“诽谤”，因为他硬说我“剥

削”德国工人，特别是“剥削”住在伦敦的德国工人。当时担任工人

协会主席的弥勒先生，１８６０年３月１日曾请弯街治安法庭证明这

项决议真实无误。除了这一文件以外，我还给我的律师寄去英国律

师、宪章派领袖厄内斯特·琼斯的一封信（附录１４），他在信里对

“国民报”上的《ｉｎｆａｍｏｕｓａｒｔｉｃｌｅｓ》（卑鄙龌龊的文章）表示愤慨（厄

内斯特·琼斯是在柏林出生和受教育的，他比察贝尔更懂得德

文），同时他还顺便提起我多年给宪章派在伦敦出版的一些机关报

无酬撰稿一事。我在这里也不妨提一下，当工人议会５９２１８５３年底

在曼彻斯特开会时，伦敦的流亡者当中只有路易·勃朗和我收到

了作为名誉会员出席会议的邀请书。

最后，因为正直的福格特确信，我是靠“工人的血汗过活”的

（我从来没有接受过工人的一个生丁，或者向他们索取过一个生

丁），因为“民主主义者”察贝尔硬说我在政治上“败坏住在祖国的

人的名誉”，“使他们拿出钱来，以便这个帮保密，不败坏他们的名

誉”，所以我请求“纽约论坛报”——这是第一流的美国的英文报

纸，它有２０万订户，因而它几乎同俾尔“推销员”或察贝尔的“民主

派机关报”一样畅销，——的ｍａｎａｇｉｎｇｅｄｉｔｏｒ〔主编〕查理·安·

德纳先生，要求他对我十年来给“论坛报”和“美国百科全书”等等

有酬撰稿一事提出书面证明。他写给我的那封满纸赞扬的信（见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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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１４），是我认为必须把它寄给我的律师以回击福格特—察贝尔

的第一号臭气弹的最后一个文件。

（２）我们在察贝尔的第二号社论“怎样伪造激进传单”（１８６０

年１月２５日“国民报”第４１号）中读到：

  “天知道，从哪里为这家慷慨分发的报纸〈即“人民报”〉弄到钱；人们知

道，马克思和比斯康普都没有多余的钱。”

  如果把这一段话孤立起来看，可以看成是惊奇的真诚流露，就

如我说：“有一个胖子，我在柏林念大学时就知道他是一个在肉体

和精神上都已经堕落了的蠢材——他办过一家孤儿院，他在１８４８

年革命以前的创作活动仅限于给一个小地方的文学小报写过几篇

匿名文章——这个胖子怎么会变成了‘国民报 的主编、股东和‘有

多余的钱的民主主义者 ——只有天晓得。而读过巴尔扎克的著名

小说５９３和研究过曼托伊费尔时代的那些人是能领会这一点的。”

但是，察贝尔的上一段文字，是在他说我同法国和德国的秘密

警察有联系，说我同警察当局秘密勾结而写了许多恐吓信以进行

勒索的一段文字之后写的，并且它把那一段文字同我给法庭的控

诉书的第三点中提到的“大量制造假钞票”这句话直接衔接起来，

因而他的那段话就有了完全不同的恶毒的含义。那就是在毫不掩

饰地暗示说，我是用了某种不名誉的手段为“人民报”弄钱的。

从曼彻斯特得到的１８６０年３月３日的ａｆｆｉｄａｖｉｔ，可以用来在

法庭上驳斥察贝尔。这一ａｆｆｉｄａｖｉｔ中说，由我转交给“人民报”的全

部钱——除了我自己付出的几笔钱以外——都不像福格特所说的

是“从拉芒什海峡彼岸”弄到的，而是从曼彻斯特，从我的朋友们的

腰包里弄到的（见“奥格斯堡战役”）。

（３）“为了说明”“
·
在
·
马
·
克
·
思
·
操
·
纵
·
下
·
的‘无产者 的党”的“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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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弗·察贝尔在第二号社论里说：

  “因此，１８５２年，对瑞士的工人协会策划了一个大量制造假钞票的极端

可耻的密谋（详情见福格特的著作），等等。”

  察贝尔就这样把福格特的关于舍尔瓦尔的冒险事件的说法加

以改造，把我变成了“大量制造假钞票”的道义上的祸首和有罪的

同谋者。我所掌握的可以用来驳斥“民主主义者”察贝尔的这种说

法的证明材料，包括了从舍尔瓦尔加入共产主义者同盟到他在

１８５４年逃出日内瓦的整个时期。卡尔·沙佩尔１８６０年３月１日

在弯街治安法庭上提出的ａｆｆｉｄａｖｉｔ，证明舍尔瓦尔是先于我加入

伦敦的同盟的，他从１８５０年夏到１８５２年春都住在巴黎，他在巴

黎不是同我有联系，而是同我所敌视的沙佩尔和维利希的反同盟

有联系的；在他假逃出圣伯拉惹监狱和重返伦敦（１８５２年春）以

后，参加了当时公开的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我从１８５０年９月起

就已不再属于该协会），一直到他在那里终于被揭发、被宣布为无

耻之徒并被开除为止。其次，科伦的律师施奈德尔第二能够发誓作

证，在科伦共产党人案件期间，对舍尔瓦尔所进行的揭露，即揭露

他同伦敦的普鲁士警察有联系等等，是由我发起的。我在１８５３年

发表的“揭露”证明，我在案件结束以后公开地揭露了他。最后，约

·菲力浦·贝克尔的信提供了有关舍尔瓦尔在日内瓦生活时期的材料。

（４）“民主主义者”弗·察贝尔在第二号社论里，以大笨蛋的逻

辑，对反福格特的传单“警告”胡讲了一大堆废话，并且拚命散布流

言蜚语，使人怀疑我寄给“总汇报”的费格勒所提出的关于该传单

来源的证词的可靠性之后，结尾这样说：

  “他〈布林德〉显然不是亲马克思派的成员，我们觉得，使他变成替罪羊，

对于该派来说并不十分困难，而为了对福格特提出的控告有分量，这种控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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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必须由某一个能对此承担责任的相当的人来进行。马克思派之所以能够轻

而易举地把传单说成是布林德写的，正是由于后者事先在同马克思的谈话中

和在‘自由新闻 上的一篇文章里，表示过类似的看法；利用布林德的这些意

见和说法，就可以把传单
·
伪
·
造
·
成像是他的作品一样…… 现在，任何人都可以

随心所欲地把马克思或者布林德看成是传单的作者，等等。”

  察贝尔在这里攻击我，说我用布林德的名义伪造了文件，即传

单“警告”，说我后来寄给“总汇报”一份假证词，把布林德说成是我

所伪造的传单的作者。从司法上对“民主主义者”察贝尔的这些攻

击加以反驳，既是致命的又是简单的。这些反驳就是上引的布林德

致李卜克内西的信、布林德在“自由新闻”上发表的文章、维耶和费

格勒的两份ａｆｆｉｄａｖｉｔｓ（附录１２和１３）以及印出来的医学博士沙伊

伯勒的声明。

大家知道，在“研究”里嘲笑巴伐利亚政府的这位福格特，在

１８５９年８月底对“总汇报”提起诉讼。“总汇报”在９月就已设法使

法庭对案件的审讯延期，然而，尽管予以延期，案件仍然在１８５９年

１０月２４日审理了。如果在黑暗的王国巴伐利亚发生这类事，那末

什么事不会在光明的王国
·
普
·
鲁
·
士发生呢，“柏林有的是法官”这句

谚语当然更不用提了。

我的律师、法律顾问维贝尔先生，是这样草拟我的法庭控诉书

的：

  “‘国民报 编辑察贝尔博士在登载在本年该报第３７号和第４１号的社论

里，一再公开地诽谤我，并且特别攻击我：（１）竟说我现在和过去都用不名誉

的和犯罪的办法弄钱；（２）竟说我伪造匿名传单‘警告 ，并且不仅明明违背事

实对‘总汇报 说某位布林德是传单的作者，而且企图用一个似乎我相信其

内容虚假的文件来为此作证。”

  法律顾问维贝尔先生起初选择了刑事追究的途径，就是说，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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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察贝尔的诽谤通知检察官，要当局对察贝尔提出追究。１８６０年４

月１８日市法院作出了如下“决定”：

  “原件由法律顾问维贝尔先生退回卡尔·马克思博士先生，并通知：此案

不具备使我有理由进行干涉的公众利益（１８５１年４月１４日刑法典施行法规

第十六条）。

      王国市法院检察官

签名：利佩

４月１８日于柏林”

  我的律师向检察长上诉，１８６０年４月２６日上诉法院作出了

第二个“决定”，内云：

  “致王国法律顾问维贝尔先生，伦敦的卡尔·马克思博士先生在此地的

受托人。兹退回您今年４月２０日控告察贝尔博士进行诽谤的控诉书以及附

来的一些文件，并说明：毫无疑问，检察官在行使刑法典施行法规第十六条所

授予的自行决定权时，他所遵循的唯一考虑是：是否有某种明显的公众利益

使之有必要进行追究。我在本案中必须与王国检察官一致地对这个问题给以

否定的回答，因此我不接受您的控诉书。

      王国上诉法院检察长

签名：施瓦尔克

１８６０年４月２６日于柏林”

  我认为检察官利佩和检察长施瓦尔克的这两个驳回，是完全

合理的。在世界各国，即是说也包括普鲁士国家，所谓的公众利益

也就是政府利益。普鲁士政府，在追究“民主主义者”察贝尔对我进

行诽谤一事上，看不到、也不可能看到“某种明显的公众利益”。普

鲁士政府的利益倒是在相反的方面。加之，检察官没有法官的那种

表示自己意见的权利；他必须盲目地服从——甚至违反自己的观

点和信念——他的上司的命令，归根到底是司法大臣的命令。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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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我事实上是完全同意利佩和施瓦尔克两位先生所作的决定的，

但是我怀疑利佩援引１８５１年４月１４日刑法典施行法规第十六条

在法律上是否正确。没有一条普鲁士立法责成检察机关要说明理

由：为什么它不使用它的进行追究的权利。而且在利佩援引的第十

六条中，也没有谈到这一点，那末，究竟为什么要援引它呢？

于是我的律师按民事起诉，这使我松了一口气。如果普鲁士政

府没有公众利益要追究弗·察贝尔，那我就更有重大的个人利益

来进行自卫。现在我以我自己的名义出现。只要能使弗·察贝尔

受到公开审判，至于作出什么样的判决，对我是无关紧要的。但是，

当我得知存在的问题根本不是从司法上来审查我的起诉，而是从

司法上来审查我有没有权利对弗·察贝尔起诉时，请想一想我是

感到多么惊讶啊！

根据普鲁士的审判程序，任何一个原告在法官办理控告以前，

即在对实际宣判进行准备以前，都必须向法官陈述自己的案件，使

他深信你是有起诉权的；当我知道这种情况时，感到很惊奇。在预

先审查案情时，法官可以要求提出新的证据，或者不接受一部分旧

的证据，或者认为根本没有起诉
·
权。如果法官愿意承认有起诉权，

那末他就办理起诉，开始辩论的程序，而案件将由作出的判决解

决。如果法官否定起诉权，那末他就简单地ｐｅｒｄｅｃｒｅｔｕｍ〔用命

令〕、用决定的方式来驳回原告。这种诉讼程序不仅是诽谤诉讼所

固有的，而且是一般民事诉讼程序所固有的。因此可能发生这样的

情况：诽谤诉讼也像其他一切民事诉讼一样，由各审级用这类官方

的决定驳回，也就是说，永远不予审理。

应当承认，不承认私人在他的私事方面有起诉权的法律，也就

破坏了市民社会的最起码的根本法。起诉权由独立的私人的理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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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的权利变成了国家通过它的司法官员所赋予的特权。在每次

法律争论中，国家就站在私人和把它当做自己私产的法庭的门之

间，并随心所欲地把门打开或关上。法官首先作为官吏来作出决

定，以便然后作为法官来判决。同一个法官，他没有审问被告，不经

过辩论的程序就预先作出是否有起诉权的决定，他，譬如说，站在

控诉人一边，即作出在某种程度上认为控告合法，也就是在某种程

度上对被告不利的决定，——这个法官在后来开庭审讯时应该不

偏不倚地作出有利于控诉人或被告的决定，也就是应该不理睬他

自己的预先的决定而作出决定。乙打了甲一记耳光。在甲没有彬

彬有礼地从司法官员那里得到起诉的许可以前，他不能对这个欺

负者起诉。甲拒绝还给乙一块土地，乙为了能在法庭上维护自己的

所有权，需要取得预先的许可，而这种许可是他可能得到，也可能

得不到的。乙在报刊上公开地诽谤甲，而司法官员也许悄悄地“作

出决定”，认为甲无权对乙提出控告。不难理解，这样一种诉讼程

序，就是在纯粹的民事诉讼程序中也会闹出什么样的怪事来。至于

各个政党在报刊上相互攻击时所进行的诽谤，那就更没有什么好

说的了！大家知道，在所有国家，甚至在普鲁士，法官同其他人是一

样的人。要知道，甚至普鲁士王国最高法院的副院长之一哥采博士

先生也曾在普鲁士贵族院说，１８４８年、１８４９年和１８５０年的内乱，

使普鲁士的法学陷于混乱状态，需要一些时间来为之确定方针。谁

能担保哥采博士没有算错确定方针所需要的时间呢？在普鲁士，起

诉权——例如对诽谤者的起诉权——是以一个官员的预先“决定”

为转移的，而这个官员又会由于所谓的“违反职责”（见１８４９年７

月１０日暂行条例和１８５１年５月７日惩戒法）而受到政府惩罚，即

予以警告、罚款、强迫调任他职或者甚至带有侮辱性地撤销其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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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这样的事，不用说向英国人解释清楚，就是要他们大致相信，

也是很难的！

问题是，我打算发表一本关于我ｃｏｎｔｒａ〔反对〕弗·察贝尔的

ｃａｓｕｓ〔诉讼案件〕的英文小册子。艾德门·阿布在写他的“一八六

○年的普鲁士”时，如能向他指出整个普鲁士君主国内，除了受

ＣｏｄｅＮａｐｏｌéｏｎ“恩施的”莱茵省以外，没有一个地方存在起诉权，

他会不惜付出一切！５９４人们到处都受法院的苦，但是，只有在少数

国家里才不许人们向法院提出控告。

在这种情况下，非常明显，我向普鲁士法院对察贝尔提出的诉

讼，必然暗中变成我因察贝尔而同普鲁士法院打官司了。但是，且

撇开立法在理论上的冠冕堂皇词句不谈，还是让我们来看看它在

应用中的实际妙处。

１８６０年６月８日，王国柏林市法院作出了如下“决定”：

“关于１８６０年６月５日马克思控告察贝尔进行侮辱的决定

１８６０年第三十八号案件

（１）起诉因缺乏犯罪构成而予以驳回，因为此间‘国民报 的两篇被指控

的社论，只以奥格斯堡‘总汇报 的政治态度和匿名传单‘警告 一事作为讨

论对象，而两篇社论中所包含的言论和论断，既然是作者本人的，并不是简单

地引证别人的，那末它们就没有越过批评所容许的界限，因而根据刑法典第

一五四条的规定，不能认为是应受惩罚的，因为不论从这些言论所采取的形

式，或者从产生这些言论的情况来看，也都没有侮辱的意图。

      王国市法院刑事庭

处理侮辱案件问题第一委员会ＬＳ ①

１８６０年６月８日于柏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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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市法院就禁止我对弗·察贝尔起诉，并且使察贝尔从而

摆脱了他要对自己的公开诽谤负责这件不愉快的事情！为什么呢？

“因缺乏犯罪构成”。检察机关拒绝为我出面反对察贝尔，是因缺乏

任何明显的公众利益。而市法院禁止我自己出面反对察贝尔，是因

缺乏犯罪构成。为什么没有犯罪构成呢？

首先，“因为‘国民报 的两篇社论只同‘总汇报 的政治态度

有关”。

因为察贝尔事先无中生有地把我变成了“‘总汇报 的通讯

员”，所以他也有权把我变成他同“总汇报”的带有竞争性的狗打架

中的替罪羊，而我甚至无权对权大无边的察贝尔的这一“决定”提

出控告！硫磺帮，制刷匠帮，ｃｏｍｐｌｏｔｆｒａｎｃｏａｌｌｅｍａｎｄ〔法德密谋〕，

穆尔顿革命代表大会，科伦共产党人案件，在日内瓦制造假钞票，

“‘莱茵报 的事业”，如此等等——所有这一切都“
·
只”同“‘总汇报

的政治态度”有关。

其次，察贝尔并没有“侮辱的意图”，当然没有！这位好心肠的

小子只有想用谎言在政治上和道德上杀害我的意图。

如果“民主主义者”弗·察贝尔在“国民报”上说我大量制造伪

币，说我以第三者的名义伪造文件，败坏住在祖国的人的名誉，用

揭发来勒索他们的钱等等，——那末，从法律上讲，察贝尔这时的

目的只能是二者居其一：不是诽谤我就是揭发我。如果是前者，察

贝尔就应受到法庭的惩罚；如果是后者，他就有责任在法庭上证明

他的话有凭有据！“民主主义者”弗·察贝尔的其他主观意图同我

有什么相干呢？

察贝尔进行诽谤，但“没有侮辱的意图”，他想像一位土耳其人

一样破坏我的名誉：这个土耳其人砍掉一个希腊人的脑袋，但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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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他感到疼痛的意图。

察贝尔“侮辱的”特殊“意图”，——仅仅根据“民主主义者”弗

·察贝尔诽谤性地强加在我身上的那些卑鄙龌龊行为来说，就可

证明“侮辱”和“侮辱的意图”，——这位好心肠的察贝尔的恶毒的

意图，从他的第一号和第二号社论的字里行间全部流露出来了。

福格特的“主要著作”连同附录在内，不下２７８页。而习惯于

《ｔｏｄｒａｗｏｕｔｔｈｅｔｈｒｅａｄｏｆｈｉｓｖｅｒｂｏｓｉｔｙｆｉｎ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ｅｓｔａｐｌｅｏｆ

ｈｉｓａｒｇｕｍｅｎｔ》〔“胡讲比说理更高明”〕①的弗·察贝尔，废话连篇

的弗·察贝尔，愚蠢的察贝尔，居然能把这２７８页压缩成报纸上的

五栏文字，而没有漏掉福格特对我和我党的任何一点诽谤。弗·察

贝尔把该书最肮脏的部分编成文选，从不太刺鼻的部分中作出内

容摘要。弗·察贝尔习惯于把两个毫无价值的思想——ｍｏｌｅ

ｃｕｌｅｓ〔分子〕拉长到２７８页，现在把２７８页压缩成两篇社论，而在

这一过程中甚至没有丢掉一个卑鄙的原子。Ｉｒａｆａｃｉｔｐｏｅｔａｍ〔愤怒

出诗人〕②。要把察贝尔患水肿病的脑袋像变魔术一般变成具有如

此巨大压力的水压机，需要多少愤恨啊！

另一方面，愤恨使他的眼睛发黑，因而他只要能再增加一点卑

鄙的诋毁，就不惜把一种神奇的力量，真正神奇的力量加在我的身

上。

察贝尔在第一号社论中从描述由我操纵的硫磺帮开始，并顺

利地把我和我党同志变成“法国和德国秘密警察的同盟者”，同时，

他还说，“这些人”痛恨福格特，因为福格特同他们相反，经常地拯

救瑞士，然后，他继续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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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这里套用了尤维纳利斯的第一首讽刺诗中的一句话。——编者注

莎士比亚“爱的徒劳”第五幕第一场。——编者注



  “当福格特去年对‘总汇报 提起诉讼的时候，该报曾收到伦敦的另一个

同伙比斯康普的一封信…… 写信人竟无耻透顶地自己提议愿做像李卜克内

西先生一样的第二个通讯员。在比斯康普写信以后过了一个星期，马克思也

写信给‘总汇报 ，表示愿意提供一份‘司法文件 作为反对福格特的证据，关

于这个〈指文件，证据还是福格特？〉，我们也许下次还要谈到。”

  察贝尔是１月２２日许下这个诺言的，他１月２５日在“国民

报”第４１号上就兑现了，在那里，他这样写道：

  “因此，布林德不承认自己是传单的作者；比斯康普在１０月２４日致‘总

汇报 的信中第一次……说他是传单的作者…… 为了继续坚持布林德是作

者，马克思于１０月２９日写信给‘总汇报 。”

  由此可见，弗·察贝尔不是一次，而是两次——最初是在１月

２２日，后来是在１月２５日，即在经过了三天考虑之后，——把一

种神奇的力量加在我的身上，使我有可能１８５９年１０月２９日在伦

敦写了一封信，而它在１８５９年１０月２４日就在奥格斯堡地方法院

里了。而且，这两次他把这种神奇的力量加在我的身上，都是为了

要说我寄给“总汇报”的“文件”同比斯康普致“总汇报”的不光彩的

信之间有联系，为了把我的信说成是比斯康普的那封信的ｐｅｄｉｓｅ

ｑｕｕｓ〔续篇〕。除了愤恨、咬牙切齿的愤恨以外，还有什么东西能使

这位弗·察贝尔变成能够相信奇迹的、愚蠢无比的大傻瓜呢？

但是，市法院“继续辩护”说，察贝尔的第二号社论“只以匿名

的传单‘警告 一事”作为“讨论对象”。作为对象？应该说是借口。

艾塞勒 柏塞勒，这一次以“祖国之友”这一名义为掩护，看来

在１８５９年１１月寄给民族联盟一封“公开信”５９５，反动的“新汉诺威

报”转载了这封信。“公开信”超出了察贝尔的“民主”的尺度，这种

民主用对霍亨索伦王朝表现的卑躬屈节来同在哈布斯堡王朝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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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现的狮子般勇猛相平衡。“公开信”使“新普鲁士报”有机会作出

了决不是独创的发现：如果民主一旦开始，它完全不一定就在弗·

察贝尔身上和他的“民主派机关报”上了结。察贝尔大动肝火，写了

第二号社论：“怎样伪造激进传单”。

  我们这位了不起的察贝尔说道：“在我们邀请‘十字报 同我们一起根据

福格特所指的文件和所作的说明来审阅传单（“警告”）的产生经过时，我们希

望该报最终承认：当我们在两个月以前说给民族联盟的公开信适用于该报而

不适用于我们，写这封信是为该报的篇幅而不是为我们报纸的篇幅时，我们

毕竟是说得对的。”

  所以，福格特ｒａｄｉｃａｌｉｔｅｒ〔激进地〕使“民主主义者”察贝尔知道

了激进主义的秘密，察贝尔打算使“十字报”也知道“怎样伪造激进

传单”的秘密，或者像市法院所说的“
·
只以传单‘警告 一事作为讨

论对象”。察贝尔究竟是怎样着手干这件事情的呢？

他是从“马克思操纵下的‘无产者 的党”的“策略”开始的。他

先讲“马克思操纵下的无产者”隐藏在一个工人协会的背后，但以

该协会名义从伦敦同国外的各工人协会通讯，“打算败坏这些协会

的名誉”，从事“阴谋活动”，组织秘密同盟等等，最后还伪造一些

“必然要引起警察”对各协会进行“迫害”的“文件”，“打算败坏这些

协会的名誉”。于是，为了开导“十字报”“怎样伪造激进传单”，察贝

尔首先解释说，“马克思操纵下的‘无产者 的党”怎样伪造警察性

质的“信件”和“文件”，但决不是“传单”。为了叙述“怎样伪造激进

传单”，他继续叙述说，“马克思操纵下的无产者”１８５２年在日内瓦

怎样“大量制造假钞票”，即仍然不是“激进传单”。为了叙述“怎样

伪造激进传单”，他说，“马克思操纵下的无产者”１８５９年在洛桑中

央节上怎样采用一些敌视瑞士和败坏工人协会名誉的“手腕”，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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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然不是“激进传单”；他说，“比斯康普和马克思”怎样用只有“天”

才知道其来源的钱出版“人民报”，仍然不是“激进传单”，而是周

报；但在这一切以后，他竭力为福格特的招募局的洁白无瑕的纯洁

说好话，但仍然不是“激进传单”。他就这样占用了“怎样制造激进

传单”这篇文章的三又四分之一栏中的两栏。这样一来，对他的文

章的三分之二栏来说，匿名传单的产生经过，只不过是一种借口，

借以叙述“朋友”和同谋者弗·察贝尔在“‘总汇报 的政治态度”

这一标题下还没有来得及告诉世人的那些福格特的卑鄙龌龊的东

西。只是在最后，这位邓斯第一才谈到“伪造激进传单”的艺术，即

谈到关于传单“警告”的“产生经过”。

  “布林德不承认自己是传单的作者；比斯康普在１０月２４日致‘总汇报

的信中第一次厚颜无耻地说他是传单的作者…… 为了继续坚持布林德是

作者，马克思于１０月２９日写信给‘总汇报 说：“因为布林德拒绝证实他对我

和其他人所说的话，我弄到了随信附去的文件。”

  察贝尔之所以觉得这一文件的真实性可疑，是因为李卜克内

西……“奇怪地”补充说：“我们想使市政府（？）（这是察贝尔的原文

中原来有的问号〉证明我们的签字真实无误”——而察贝尔永远决

定除了柏林市政府以外，不承认其他市政府。察贝尔接着谈到了费

格勒的声明的内容，这个声明促使布林德把霍林格尔和维耶的证

明寄给“总汇报”作证，证明传单不是在霍林格尔印刷所排印的，也

就是说，它并不是布林德写的，同时他还说：

  “始终随机应变的马克思１１月１５日对‘总汇报 作了答复。”

  察贝尔列举了我的答复中的各点。马克思说了这……马克思

说了那……“
·
除
·
此
·
以
·
外，马克思引证”。这就是说，既然我“除此以

外”什么也没有说，那末，察贝尔当然应把我的答复中的各点告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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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他的读者？你们不太了解察贝尔！他故意不提掩盖和隐瞒了我

的答复中的主要一点。我在１１月１５日的声明中列举了不同的各

点，即（１）……（２）……最后，（３）“……‘人民报 上转载的”（传单）

“用霍林格尔印刷所还保存的活字版排印，是偶然的。这样一来，也

不用证词，只要把传单同‘人民报 转载的传单加以简单的对照，

就可以在法庭上证明传单出自菲·霍林格尔印刷所”。这一点决定

整个问题，察贝尔对自己说。我的读者们不应该知道这一点。他就

这样巧妙地隐瞒了我的答复中的最有说服力的地方，反而硬说我

有着令人可疑的随机应变。可见，察贝尔在叙述“传单的产生经

过”时，进行了两次捏造——头一次是日期，另一次是我在１１月

１５日发表的声明的内容。他通过双重捏造得出这样的结论：我“伪

造了”传单，而且伪造成“看起来像是”布林德的“作品”；我还给“总

汇报”寄去了一份假证词，冒充费格勒的证词，而且完全是故意这

样做的。攻击别人伪造文件，并把伪造文件的责任诿罪于第三者，

在柏林市法院看来，“没有越过批评所容许的界限”，更不包含“侮

辱的意图”。

察贝尔在他的“怎样伪造激进传单”这个处方的结尾，突然想

到他还没有把福格特的一个无耻的臆造说出来，他即刻在他的第

二号社论的结尾赶紧加了这样一个注解：

  “１８５０年曾发出另一个告德国‘无产者 通告，这个通告〈福格特认为〉是

议会的狼，ａｌｉａｓ〔或者说〕被囚的狼起草的，该通告同时被背地塞给了汉诺威

警察当局。”

  察贝尔这个脑满肠肥的胖汉和民主主义者，报道了“新莱茵

报”一位前编辑的这一警探轶事以后，就笑嘻嘻地向他的读者告别

了。“被囚的狼”这几个字并不属于福格特，而是属于弗·察贝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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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他的西里西亚的读者想必知道得很清楚，这里所谈的是他们的

同乡、“新莱茵报”的前编辑之一威·沃尔弗。这位好心肠的察贝尔

是多么煞费苦心地想知道“新莱茵报”同法国和德国警察当局的关

系的详细情况啊！他的西里西亚人可能会以为这里所谈的是他的、

察贝尔自己的伯·沃尔弗，是察贝尔的天然上司（ｎａｔｕｒａｌ

ｓｕｐｅｒｉｏｒ），大家知道，这个人同两位制造假情报的名家——伦敦的

路透和巴黎的哈瓦斯——结成“秘密同盟”，按自己的一套方式用

电报传播世界的重大事件。但是，著名的秘密警探济格蒙德·恩格

兰德尔是路透社的灵魂，也就是伯·沃尔弗—路透—哈瓦斯这个

三位一体的活生生的统一。

尽管有这一切，尽管民主主义者察贝尔没有侮辱的意图，柏林

市法院还是声称，在察贝尔的两篇社论里到底还是“有越过批评所

容许的界限的言论和论断”，也就是应受“惩罚的言论和论断”，无

论如何是可以成为起诉对象的。那末，察贝尔就出来吧！把察贝尔

交给我，让他在法庭面前发抖吧！别动！——市法院喊道。市法院

说，两篇社论里所发表的“言论和论断，既然是作者〈察贝尔〉本人

的，并不是简单地引证别人的２”，那就没有越过“批评所容许的界

限”，不是“应受惩罚的”，因此，不仅不能惩罚察贝尔，而且不能向

法庭对他提出控告；“案件应当终止，费用应由原告ａｃｏｎｔｏ〔负

担〕”。总之，察贝尔的“言论和论断”的诽谤性部分是“
·
简
·
单
·
的
·
引

·
证”。Ｖｏｙｏｎｓ！〔我们走着瞧吧！〕

你们记得，这一章的开头就说，我对诽谤的控告是以察贝尔的

两篇社论中的四点为基础的。在关于“人民报”的钱的来源一点中

（即上述控告各点的第二点中），察贝尔本人并没有说他是引证，而

且的确也不是引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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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贝尔（“国民报”第４１号）：

“天知道是从哪里为这家慷慨

分发的报纸〈“人民报”〉弄到钱的；

人们知道，马克思和比斯康普都没

有多余的钱。”

福格特（“主要著作”第２１２页）：

“‘总汇报 的常任通讯员是这

家报纸〈“人民报”〉的撰稿人，该报

是用来历不明的款项创办起来的，

因为不论比斯康普或者马克思，都

没有为此所必需的资金〈即为了用

来历不明的款项创办报纸吗？〉。

在第二个被指控的地方（上面，第四点），即攻击我以布林德的

名义伪造文件的地方，察贝尔甚至明确地声明，他是以自己的，即

察贝尔的名义说话的，而不是以福格特的名义说话的。

  “
·
我
·
们”，一身为Ｄｕｌｎｅｓｓ王国的统治者，察贝尔当然要用ｐｌｕｒａｌｉｓｍａｊｅｓ

ｔａｔｉｓ〔至尊的复数〕，——“
·
我
·
们
·
觉
·
得，使他〈布林德〉变成替罪羊，对于该派〈马

克思派〉来说并不十分困难……利用布林德的这些意见和说法，就可以把传

单伪造成像是他的〈布林德的〉作品一样。”（“国民报”第４１号）

  我应当把我所指控的第三个地方（上面，第三点）重新全部“引

证”一下：

  “因此，１８５２年，对瑞士的各工人协会策划了一个大量制造假钞票（详情

见福格特的著作）的极端可耻的密谋；这个密谋如果不被及时揭发，那就会给

瑞士当局带来莫大的烦恼。”

  难道这就像市法院断言的那样是“
·
简
·
单
·
的
·
引
·
证”，或者这是一

般的引证？这部分地是从福格特那儿抄袭来的，但决不是引证。

首先，察贝尔本人说他不是引证，而是以自己的名义讲话的，

他在括弧里向他的读者说：“详情见福格特的著作”。现在我们就来

看看这个地方吧！日内瓦人都知道：舍尔瓦尔是１８５３年春才到日

内瓦的，他的“密谋”和逃亡是在１８５４年春发生的。因此，福格特在

日内瓦不敢说“密谋”是在“１８５２年……策划”的。他把这个弥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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谎留给了柏林的好心肠的察贝尔。福格特接着说：

  “纽金特〈舍尔瓦尔〉本人已经为此目的〈制造假钞票等等〉准备好各种各

样的石版和铜版。”（“主要著作”第１７５页）

  可见，已经为制造假钞票准备好了各种各样的石版和铜版，但

是还没有伪造出钞票和国库券来。与此相反，在察贝尔笔下，已经

“制造了”，而且“大量”“制造了假钞票”。福格特说，按照章程，舍尔

瓦尔的密谋的“目的”是：

  “通过他自己的手段，即通过大量制造假钞票和国库券，来同专制作斗

争。”（同上）

  察贝尔抹去同专制作斗争，只留下“大量制造假钞票”。在察贝

尔笔下，这便成了普通的刑事罪，甚至是没有用虚伪的政治借口为

“秘密同盟”盟员稍加掩饰的刑事罪。察贝尔用这种手法一般地“
·
引

·
证”“主要著作”。福格特不得不把他的荒诞的故事写成一本“书”。

因此，他详加铺叙，造谣诽谤，涂涂抹抹，乱画一顿，大肆渲染，任意

涂改，胡吹乱扯，随便发挥，故意搅乱，引经据典，无中生有，ｆａｄｅｌ

ｃｕｌｔｒｏｍｂｅｔｔａ〔把臀部也变成了喇叭〕①。这样一来，福斯泰夫的灵

魂也就透过这些虚构的事实到处显现出来，而他通过他自己的叙

述，又无意识地把这些事实变成原来的一无所有了。察贝尔本来要

把这本书压缩成两篇社论，并力图不漏掉一点儿卑鄙龌龊的东西，

现在却除了每一个虚构的“事实”的ｃａｐｕｔｍｏｒｔｕｕｍ②以外，他抛掉

了一切，把这些诽谤的枯骨一颗接一颗地联成一串，然后虚伪地热

心地一颗一颗数弄这些念珠。

我们不妨举出我们正在考察的一件事做例子。我首先揭发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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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的事实是：舍尔瓦尔是一名外国使馆雇佣的秘密警探，一名ａ

ｇｅｎｔｐｒｏｖｏｃａｔｅｕｒ〔奸细〕，福格特竟把自己的臆想同这一事实搅在

一起。他的这段话是这样说的：

  “纽金特〈舍尔瓦尔〉本人已经为此目的〈制造假钞票〉准备好各种各样的

石版和铜版，已经指定秘密同盟的一些轻信成员，要他们带上一包包这些〈还

没有制造出来的〉假钞票动身到法国、瑞士和德国去；但是接着就发生了向警

察局的告密，同时可耻地把各工人协会牵连进去，等等。”（“主要著作”第１７５

页）

  因此，在福格特笔下，当舍尔瓦尔还仅仅准备好了为制造假钞

票所必需的铜版和石版的时候，当他的密谋的目的还没有达到的

时候，当还缺乏ｃｏｒｐｕｓｄｅｌｉｃｔｉ〔犯罪构成〕的时候，当除了他本人以

外，谁的名誉也还没有受到败坏的时候，舍尔瓦尔就已经把他自己

的行动向警察局告密了。但是福格特的舍尔瓦尔急忙“可耻地”把

“各工人协会”牵连到他的“密谋”中去。利用舍尔瓦尔的效劳的外

国使馆，就像舍尔瓦尔一样愚蠢，一样急忙地

  “在秘密询问中要瑞士警察当局注意工人协会里正在进行着某种政治阴

谋活动，等等”。

  同时，这帮愚蠢的公使们，没有耐心等待他们委托舍尔瓦尔孵

出的密谋成熟起来，而且由于幼稚急躁，竟徒劳无益地败坏了自己

代理人的名誉；他们在“边境上”布置下宪兵，以便——“如果事情

发展到”他们不让它发展的“地步”，——“抓住”这帮携带他们曾阻

止制造的“假钞票”的舍尔瓦尔的特使们，

“并利用这一事件来进行一次大搜捕，在搜捕时，大批无辜者要为几个坏

蛋干的勾当受到惩罚”。

  当福格特往下说到“这整个密谋计划订得极其可憎”的时候，

每一个人都会同意他：这个计划是订得极其愚蠢的，而当福格特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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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不惭地结束说：

  “我不否认，我为粉碎这些恶毒计划作出了我的重大贡献”

的时候，任何人都会懂得这种意见的ｐｏｉｎｔｅ〔要点〕①，并且一定会

对我们这位快活的家伙捧腹大笑。现在我们把察贝尔的像和尚的

编年史一样索然寡味的说法同这比较一下吧！

  “因此，１８５２年，对瑞士的各工人协会策划了一个大量制造假钞票（详情

见福格特的著作）的极端可耻的密谋；这个密谋如果不被及时揭发，那就会给

瑞士当局带来莫大的烦恼。”

  在这里，一大堆同样索然寡味的、同样可耻的事实都被装在一

个短句里。这些事实是：１８５２年出现的“极端可耻的密谋”；“大量

制造假钞票”，即普通的刑事罪；蓄意败坏“瑞士各工人协会”的名

誉，即背叛自己的党，可能给“瑞士当局”带来“莫大的烦恼”，即为

了大陆上各暴君的利益而反对瑞士共和国的ａｇｅｎｔｐｒｏｖｏｃａｔｅｕｒ

〔奸细〕；最后是“密谋被及时揭发”。批评在这里失去了福格特叙述

中所有的一切据点，——它们完全被巧妙地除去了。只有相信或者

不相信。察贝尔用这种方式把整个“主要著作”中只要涉及到我和

我党同志的地方都加了一番工。海涅说得很对：没有一个人像一头

发狂的驴子那么危险。

最后，察贝尔在我指控的第四个地方（上面，第一点），即第一

号社论中开头揭露硫磺帮的地方，是这样写的：“福格特在第１３６

页及以下各页上说”。察贝尔在这里不说他是否在归纳或引证。他

避免使用引号。事实上，他不是在引证。这是应当预料到的，因为

察贝尔把“主要著作”的第１３６、１３７、１３８、１３９、１４０和１４１页压缩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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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每行由４８个字母组成的５１行句子里，这些句子排得密密麻

麻，不留一点空白，相反地，他把句子挤压得就像荷兰青鱼一样，加

之还要在这５１行句子中为自己的创作找到地盘。他要是碰到一个

特别龌龊的句子，他就几乎原封不动地把它放进他的这一包东西

里面去。可是，他把这些摘录杂乱无章地摆在一起，不按“主要著

作”的页码顺序，而照他的目的所需要的那样排列。他把福格特一

个句子的末尾按在另一个句子的开头。为了构成一个句子，他又利

用成打福格特句子中的小词。凡是福格特笔下的有碍鲜明地表现

诽谤的那些修辞学上的废物，察贝尔都省去了。譬如福格特说：

  “败坏住在祖国的人的名誉，使他们不得反抗敲诈的企图，并拿出钱来。”

  察贝尔却说：

“败坏名誉，使他们拿出钱来。”

  在其他场合，察贝尔认为在福格特的缺少风格的叙述里是模

棱两可的东西，都加以改动了。例如福格特说：

  “……使他们拿出钱来，以便这个帮对败坏他们名誉的那些事实保密。”

  察贝尔则写道：

“以便这个帮保密，不败坏他们的名誉。”

最后，察贝尔整句整句地加进自己制造的句子，譬如：

“硫磺帮硬要它的信徒们服从一种极其严格的纪律”，同时“他们”——即

“这些在流亡者中间继续‘莱茵报 事业的同行们”——“成了法国和德国秘

密警察的同盟者”。

  可见，在我提出指控的四个地方当中，根据察贝尔本人的说

法，就有三个地方是属于察贝尔的，而第四个所谓的“引证”，尽管

它同其他引证混在一起，但它决不是引证，更不是像市法院所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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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简单的引证”，尤其不像同一个市法院所说的是引证许多“别人

（多数）”的引证。相反地，在察贝尔所有谈及我的“言论和论断”里，

没有一行包括“批评和判断”（“容许的”或“不容许的”）的话。

但是，我们姑且假定市法院的事实前提的真实程度，同它实际

上的虚假程度一样；我们姑且假定察贝尔只是引证了一些对我的

诽谤性声明。难道这种情况真使市法院有禁止我对弗·察贝尔提

出起诉的合法权利吗？在我下面即将引证的“决定”里，普鲁士王国

上诉法院相反地解释说：

  “根据刑法典第一五六条，无论上述文章里提出的事实是否是作者本人

说的话，还是从第三者说的话中引证出来的，均不能使犯罪构成问题有
·
任
·
何

改变。”

  因此，是引证或者不是引证，“民主主义者”察贝尔都要对他

“说的话”负责。市法院已经解释说，察贝尔对我说了本身就“应受

惩罚的”话，但只要这些话是
·
引
·
证，
·
因
·
此就保了险。打倒这种法律上

虚假的借口！——上诉法院喊道。这样，我终于能够把察贝尔抓住

了，法院的大门敞开了，Ｉｔａｌｉａｍ，Ｉｔａｌｉａｍ！〔意大利，意大利！〕①

我的律师向上诉法院控告市法院的决定，而在１８６０年７月

１１日得到了如下的“决定”：

  “今年１月２２日和２５日‘国民报 第３７号和第４１号上发表的题为‘卡

尔·福格特和“总汇报”和‘怎样伪造激进传单 这两篇社论，不能看成是对

原告、伦敦的卡尔·马克思博士的诽谤。虽然根据刑法典第一五六条，无论上

述文章里提出的事实是作者本人说的话，还是第三者说的话，均不能使犯罪

构成问题有任何改变，但仍不能阻止报刊讨论和批评党派的活动及其政论性

的争论，只要论战形式中没有侮辱的意图。而本案中是不能认为有侮辱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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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上述文章主要说明了：卡尔·福格特博士为一方和奥格斯堡‘总汇报

为另一方，在最近战争引起的支持意大利人利益或支持奥地利人利益问题上

的看法上的冲突；支持奥格斯堡‘总汇报 反对福格特的所谓伦敦德国流亡

者参加了这一冲突；这些流亡者的党派纠纷和互相倾轧！

如果在叙述过程中，把原告对这些党派的态度和他部分地参加这些党派

的勒索，特别是他提供实际材料来竭力帮助奥格斯堡‘总汇报 同福格特进

行论战都归入所考察的问题之内，那末，两篇社论中的有关各点，按原告本人

的控诉书里所举的事实来看，与其说遭到了原告所想的反驳，不如说得到了

证实。如果他进一步断言，说人们以侮辱他名誉的形式把他同党派的阴谋等

量齐观（上述文章把这些阴谋尖锐地斥之为反常的，或者是无原则的和不体

面的），那末，这种断言不能认为是有根据的。实际上，如果第一篇文章根据福

格特的叙述指出说，‘１８９４年的流亡者逐渐聚集在伦敦：并在那里把马克思

先生推崇为他们的著名首领 ，而在谈到泰霍夫的信时说：‘……从信中可以

看出，马克思怎样以他拿破仑式的高傲态度和智力上的高人一等来非常严酷

地对待硫磺帮 ，那末，这里实际上只是对福格特所称的硫磺帮作一评定，而

不是对马克思的攻击，在这里反而把马克思描绘成一个具有优越性和善于驾

驭别人的人；文章更没有把地个人同那些被控进行勒索和告密的人联系在一

起。同样地，第二篇文章根本没有提到原告硬说上述布林德是传单‘警告 的

作者，而是深信他不是的，也没有提到原告把第三者的分明是不可靠的证件

转寄给奥格斯堡‘总汇报 。至于排字工人费格勒的证词是值得争议的，原告

在控诉书里引证印刷所老板霍林格尔和排字工人维耶的相反说法时，自己也

承认这点。此外，根据原告自己的记述，后来有一位叫沙伊伯勒的人承认自己

是这个传单的作者，而且是在‘国民报 发表两篇文章以后。

因此，必须认为上月２１日对王国市法院于同月８日所作的否决决定提

出的控告是没有根据的，因而予以驳回。由于没有根据的控告被驳回，应立即

——为了避免强制追缴，——向市法院收费处缴纳２５个银格罗申。

      王国上诉法院刑事庭第二处

古特施米特 舒尔采

１８６０年７月１１日于柏林

由此地的法律顾问维贝尔先生转交哲学博士卡尔·马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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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我从我的法律顾问先生那里得到这个“决定”的时候，我初

看时看漏了开头和结尾；由于我不熟悉普鲁士法律，我竟认为摆在

我面前的是“民主主义者”弗·察贝尔递交上诉法院的一份为自己

辩护的文件的副本。我自言自语地说，察贝尔关于“卡尔·福格特

博士和奥格斯堡‘总汇报 的看法”（见附录１５）和“意大利人利益

和奥地利人利益”所说的那些话，显然是从供“国民报”用的一篇文

章中错放进他的ｐｌａｉｄｏｙｅｒ〔辩护词〕里去了。

“民主主义者”弗·察贝尔写的两篇社论几乎共占了六栏，然

而，他在专谈我的四栏中只字未提这些看法和利益。察贝尔在他的

ｐｌａｉｄｏｙｅｒ中说我

  “提供实际材料帮助奥格斯堡‘总汇报 同福格特进行论战”。

  他把福格特对“总汇报”的诉讼称之为“总汇报”同福格特的论

战。如果诉讼和论战是同一个东西，那末，难道我需要得到检察官、

市法院和上诉法院等等的允许来进行我同察贝尔的论战吗？但是，

察贝尔甚至要人相信，似乎他的两篇社论谈到我对“总汇报”的关

系的“有关各点”，按我本人“所举的事实来看，与其说遭到我所想

的反驳，不如说得到了证实。”与其说——不如说？ｊｕｓ〔法律〕只知

道：非此——即彼。察贝尔的“有关各点”究竟是些什么呢？

察贝尔在第一号社论中指出我同“总汇报”的关系的“有关各

点”是：

（１）据说李卜克内西是由于我正式给了他一项证明文件，才成

了“总汇报”的通讯员的。我给法院的控诉书已揭发了察贝尔的谎

言，但是我认为再提出其他“事实”来证明这种荒谬是多余的。（２）

察贝尔说我在１０月２９日从伦敦寄给“总汇报”一项“司法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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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项文件在１０月２４日就在奥格斯堡地方法院里了，他并且认为

我举出的“事实”证明了这“一点”！察贝尔从我给法院的控诉书里

举出的事实中看出来：的确，不问政治见解如何，在福格特还没有

提出诉讼以前就企图公开硬把我说成是传单“警告”的作者以后，

我寄出有关传单来源的文件就成了必需的了。（３）察贝尔说我是

“总汇报”的通讯号的那“一点”，我已用确凿的文件驳倒了。察贝尔

的第二号社论“怎样伪造激进传单”里，像早已指出的，谈到我同

“总汇报”的关系时，只有以下“有关各点”，即说我自己伪造了“警

告”，把它嫁祸于布林德，并企图通过费格勒的假证词来证明是布

林德的粗劣作品。这些“有关各点‘按我的控诉书里 所举出的事

实来看”是不是“与其说遭到了我所想的反驳，不如说得到了证实”

呢？察贝尔本人所承认的则与此相反。

察贝尔是否知道沙伊伯勒是传单“警告”的作者？察贝尔是否

相信，根据我自己也承认“值得争议的”排字工人费格勒的证词是

可靠的吗？但是，从哪里看得出，我曾硬说察贝尔知道这些和相信

这些呢？“相反地”，我的控诉书倒同察贝尔的“有关各点”——即说

我“把传单伪造成像是他的〈布林德的〉作品一样”，说我后来企图

通过费格勒的证词来证明它是布林德的粗劣作品等等有关的。

最后，我发现察贝尔提出来给自己辩护的一个论点，至少在我

看来是很有趣的。

“如果”，——他说，——“如果他〈原告马克思〉进一步断言，说人们以侮

辱他名誉的形式把他同党派的阴谋〈硫磺帮的阴谋〉等量齐观（上述文章〈即

察贝尔的社论〉把这些阴谋尖锐地斥之为反常的，或者是无原则的和不体面

的），那末，这种断言不能认为是有根据的…… 文章更没有把他个人同那些

被指控进行勒索和告密的人联系在一起。”

４０７ 卡·马 克 思



  人们谈论罗马人说：《ｍｅｍｏｒｉａｍｑｕｏｑｕｅｃｕｍｖｏｃｅｐｅｒｄｉｄｉｓ

ｓｉｍｕｓ》〔“但愿我们在失去声音的时候也失去记忆”〕，显然，察贝尔

不是这样的罗马人，他失去了记忆，但没有失去舌头。察贝尔不仅

改变硫磺，而且使硫磺帮从晶态变成液态，从液态变成汽态，以便

用这种红色汽体把我弄得头昏脑胀。他说硫磺帮是一个“党”，他从

来没有把我同它的“阴谋”“等量齐观”，他甚至从来没有把跟我“有

联系的”人同它的“勒索和告密”联系在一起。势必要把硫汽变成硫

华。

察贝尔在第一号社论（１８６０年“国民报”第３７号）里，是从称

“马克思”为硫磺帮的“著名首领”开始他的关于硫磺帮的“有关各

点”的。察贝尔为了对硫磺帮“作进一步说明”，诚然没有指出硫磺

帮第二名成员的名字，但他指的是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因为他引

证的那封信，正是泰霍夫谈他同我、同弗·恩格斯和康·施拉姆的

会晤的。察贝尔说后面两个人是硫磺帮的配角。他接着又把舍尔

瓦尔说成是驻伦敦的密使。然后就轮到李卜克内西了。

  “这个李卜克内西，ｉｎｎｏｍｉｎｅｏｍｅｎ〔从名字上就可看出〕①，是马克思的

最奴颜婢膝的信徒之一…… 李卜克内西一到达，就为马克思效劳，并且取得

了他的主子的充分信任。”

  李卜克内西后面是“奥利”，“也是硫磺帮的一条渠道”。最后是

“伦敦的另一个同伙比斯康普”。这类说法接连不断地在第一号社

论里出现，但是在第二号社论的结尾，又提出了硫磺帮的一个成

员，威·沃尔弗——“议会的狼，ａｌｉａｓ〔或者说〕被囚的狼”，——他

受托办理“分发通告”这件重要事情。总之，根据察贝尔的“有关各

５０７福格特先生——十一、一件诉讼案

① 李卜克内西这个姓的后一半——克内西（Ｋｎｅｃｈｔ），按德文是“奴隶”、“仆从”

的意思。——编者注



点”，硫磺帮是由以下成员组成的：硫磺帮的首领——马克思；硫磺

帮的配角——弗·恩格斯；硫磺帮的伦敦密使——舍尔瓦尔；马克

思的“最奴颜婢膝的信徒之一”——李卜克内西；“也是硫磺帮的一

条渠道——奥利”；伦敦的“另一个同伙”——比斯康普；最后是硫

磺帮的通告起草人——沃尔弗。

这样拼凑起来的这个硫磺帮，在察贝尔社论的前５１行里，以

各种不同的名称出现：“硫磺帮或者也称制刷匠帮”；“在流亡者中

间继续‘
·
莱
·
茵
·
报 的事业的同伙们”；“无产者”，或者像第二号社论

所说的“在马克思操纵下的‘无产者 的党”。

这就是硫磺帮的人员和名称。察贝尔在他的“有关各点”中对

硫磺帮的组织作了简短中肯的描述。“马克思”是“首领”。硫磺帮

形成他的“最亲近的”信徒小圈子，或者像察贝尔在第二号社论里

所说的，形成“亲马克思派”。察贝尔甚至提出了一个特征，可以根

据它来识别“亲马克思派”。亲马克思派的成员一生中那怕见到一

次比斯康普也好。

  “他”，——察贝尔在第二号社论里说，——“他〈布林德〉声明他在一生中

从来没有见过比斯康普，他显然不是
·
亲
·
马
·
克
·
思
·
派的成员。”

  因此，“亲马克思派”，或者本来的硫磺帮，——是这个帮的

ｐａｉｒｉｅ〔贵族〕，应当把它同第三等人区别开来，同一群“信徒”或同

“那小心翼翼地保存下来的一伙二流子”区别开来。就是说，首先是

首领马克思，然后是本来的“硫磺帮”或“亲马克思派”，最后才是一

群“信徒们”或“一伙二流子”。分成这三等人的硫磺帮，是在纯斯巴

达式的纪律环境中生活的。察贝尔说：“硫磺帮要它的信徒们服从

一种极其严格的纪律”，可是另一方面，“马克思……非常严酷地对

待硫磺帮”。不言而喻，在一个组织如此完善的“帮”里，它特有的

６０７ 卡·马 克 思

  人们谈论罗马人说：《ｍｅｍｏｒｉａｍｑｕｏｑｕｅｃｕｍｖｏｃｅｐｅｒｄｉｄｉｓ

ｓｉｍｕｓ》〔“但愿我们在失去声音的时候也失去记忆”〕，显然，察贝尔

不是这样的罗马人，他失去了记忆，但没有失去舌头。察贝尔不仅

改变硫磺，而且使硫磺帮从晶态变成液态，从液态变成汽态，以便

用这种红色汽体把我弄得头昏脑胀。他说硫磺帮是一个“党”，他从

来没有把我同它的“阴谋”“等量齐观”，他甚至从来没有把跟我“有

联系的”人同它的“勒索和告密”联系在一起。势必要把硫汽变成硫

华。

察贝尔在第一号社论（１８６０年“国民报”第３７号）里，是从称

“马克思”为硫磺帮的“著名首领”开始他的关于硫磺帮的“有关各

点”的。察贝尔为了对硫磺帮“作进一步说明”，诚然没有指出硫磺

帮第二名成员的名字，但他指的是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因为他引

证的那封信，正是泰霍夫谈他同我、同弗·恩格斯和康·施拉姆的

会晤的。察贝尔说后面两个人是硫磺帮的配角。他接着又把舍尔

瓦尔说成是驻伦敦的密使。然后就轮到李卜克内西了。

  “这个李卜克内西，ｉｎｎｏｍｉｎｅｏｍｅｎ〔从名字上就可看出〕①，是马克思的

最奴颜婢膝的信徒之一…… 李卜克内西一到达，就为马克思效劳，并且取得

了他的主子的充分信任。”

  李卜克内西后面是“奥利”，“也是硫磺帮的一条渠道”。最后是

“伦敦的另一个同伙比斯康普”。这类说法接连不断地在第一号社

论里出现，但是在第二号社论的结尾，又提出了硫磺帮的一个成

员，威·沃尔弗——“议会的狼，ａｌｉａｓ〔或者说〕被囚的狼”，——他

受托办理“分发通告”这件重要事情。总之，根据察贝尔的“有关各

５０７福格特先生——十一、一件诉讼案

① 李卜克内西这个姓的后一半——克内西（Ｋｎｅｃｈｔ），按德文是“奴隶”、“仆从”

的意思。——编者注



“阴谋”，它的“主要职业”，它作为一个帮建立起来的丰功伟绩——

所有这些都是按照它的首领的命令进行的，并被察贝尔故意描写

成非常严酷地对待该帮的首领干的事情。究竟这个帮的所谓职业

是些什么呢？

  “硫磺帮的主要职业之一，是败坏住在祖国的人的名誉，使他们拿出钱

来，以便这个帮保密，不败坏他们的名誉。向德国寄去了不是一封信，而是几

百封信，威胁说，要把他们参与革命的各种行动揭露出来，如果不把规定的款

额限期交到指定地点的话…… 任何反对这些阴谋的人，不仅要在流亡者中

败坏他的名誉，而且要遭到报刊的危害。‘无产者 对不尊重他们的那些民主

主义者所进行的告密，塞满了德国反动报刊的各栏；他们成了法国和德国秘

密警察的同盟者，等等。”（“国民报”第３７号）

  察贝尔关于硫磺帮的这些“有关各点”，是从说我是硫磺帮的

“著名首领”开始的。他在逐一列举了硫磺帮的“主要职业”即勒索

金钱和进行告密等等以后，用下面这段话来结束他对硫磺帮的一

般描述：

  “……他们成了法国和德国秘密警察的同盟者。福格特为了作进一步的

说明，引证了前中尉泰霍夫１８５０年８月２６日的一封信……从信中可以看

出，马克思怎样以他拿破仑式的高傲态度和智力上的高人一筹来非常严酷地

对待硫磺帮。”

  察贝尔描述硫磺帮时，开头是“推崇”我为该帮的“著名首领”，

后来他又担心读者可能以为在著名首领的后面还有一位不著名的

首领，或者可能以为我因被“推崇”为达赖喇嘛而心满意足了。因

此，他在描述的结尾，把我（已经是用他自己的话，而不是用福格特

的话）由“著名”首领变成了非常严酷的首领，由达赖喇嘛变成了硫

磺帮的拿破仑。而他在他的ｐｌａｉｄｏｙｅｒ〔辩护词〕中，正好提出这个

地方作为证明，证明他没有把我同硫磺帮的“党派的阴谋”“等量齐

７０７福格特先生——十一、一件诉讼案



观”，而他在他的文章里把这些阴谋”尖锐地斥之为反常的，或者是

无原则的和不体面的”。不，不完全是这样！他把我“等量齐观”了，

但不是以“侮辱我的名誉的形式”。“相反地”，他给了我荣誉，把我

提升为勒索者、写恐赫信的人、ｍｏｕｃｈａｒｄｓ〔间谍〕、ａｇｅｎｔｓｐｒｏｖｏ

ｃａｔｅｕｒｓ〔奸细〕、伪币制造者等等的拿破仑。察贝尔的荣誉概念，显

然是从十二月帮辞典中借来的。那里也有“拿破仑式的”这个形容

词。但是，我对他提出起诉，正好为了他给了我这种荣誉！我在我

的控诉书中提出的“事实”令人信服地证明了，——这样地令人信

服，以致察贝尔怎么也不愿接受我要他出庭的邀请，——我证明

了：他的关于硫磺帮的“有关各点”全是福格特的捏造，察贝尔“引

证”这类捏造不过是为了有可能把我“推崇”为这个硫磺帮的拿破

仑。但是，难道他不是把我描绘成一个“具有优越性和善于驾驭”别

人的人吗？难道我（用他的话来说）没有使这个帮服从纪律吗？他

自己叙述了这种驾驭、优越性和纪律表现在哪里。

  “硫磺帮硬要它的信徒们服从一种极其严格的纪律。在他们中间，谁企图

用某种方式取得一点社会地位，谁只要有一点点想要成为独立的人的愿望，

就被认为是革命的叛徒…… 在这一伙细心保存下来的二流子里面，经常因

为散布流言和散发书信等等而发生纠纷、殴打和决斗。”

  但是，对于硫磺帮的“党派的阴谋”（承蒙他把我同这些阴谋

“等量齐观”），察贝尔并不满足于这种一般的描述。

“马克思派的著名成员”、“取得了他的主子的充分信任的马克

思的最奴颜婢膝的信徒之一”李卜克内西，蓄意用“穆尔顿革命代

表大会”来败坏瑞士工人们的名誉，在那里他兴高采烈地“把他们

交到”正在等待的“宪兵的手里”。“科伦案件期间，硬说是”这“某一

位李卜克内西编写了假记录本”（察贝尔当然忘记说，施梯伯的这

８０７ 卡·马 克 思



个捏造的虚假性，早在案件审理期间就由官方证明了）。“新莱茵

报”前编辑之一沃尔弗，从伦敦寄出一份“告无产者的通告”，这个

通告“他同时背地塞给了汉诺威警察局”。

察贝尔一方面把如此“著名的”同我有联系的一些人描绘成秘

密警察局的代理人，另一方面还把我同一个“著名的”秘密警探、ａ

ｇｅｎｔｐｒｏｖｏｃａｔｅｕｒ〔奸细〕和伪币制造者者舍瓦尔联系起来。他对硫

磺帮作了一般描述以后立刻叙述说，“有几个人”，其中包括舍尔瓦

尔，怎样“以工人的革命煽动家和秘密警察的同盟者这种双重身

分”从伦敦去巴黎，怎样在那里搞“所谓共产党人案件”等等。他在

第二号社论里继续写道：

  “因此，１８５２年，策划了一个大量制造假钞票（详情见福格特的著作）的

极端可耻的密谋，等等。”

  如果“国民报”的读者答应了察贝尔的坚决邀请，看看福格特

著作里的详情，那末，他们会找到些什么呢？那就是：舍尔瓦尔是由

我派别日内瓦去的，在我的直接领导下策划了“大量制造假钞票的

极端可耻的密谋”等等。被察贝尔引向福格特那里去的读者还会找

到下列东西：

  “然而，马克思的个人态度在这种场合是无关紧要的，因为已经指出过，

有些事情不管是马克思自己干的或是通过他帮里的某个成员干的，都完全无

关紧要，因为他反正无条件地统治着他的人。”

  但是，察贝尔仍然不满足于自己所干的。他迫不及待地在他的

两篇社论的结尾低声地对他的读者讲出他最后的话。他说：

  “他〈布林德〉声明他一生中从来没有看见过比斯康普；他显然不是亲马

克思派的成员。我们觉得使他〈布林德〉变成替罪羊，对于后者〈亲马克思派〉

来说并不十分困难…… 马克思派之所以能够轻而易举地把传单说成是布林

９０７福格特先生——十一、一件诉讼案



德写的，正是由于……后者在同马克思的谈话中和在‘自由新闻 上的一篇

文章里表示过类似的看法；利用布林德的这些意见和说法，就可以把传单伪

造成像是他的〈布林德的〉作品一样。”

  那末，这就是说，是“马克思派”，或者“亲马克思派”，ａｌｉａｓ〔或

者说〕硫磺帮把传单伪造成像是布林德的作品一样的？察贝尔叙述

了这种假定之后，就用下面一句话干巴巴地概括它的意思说：“现

在，任何人都可以随心所欲地
·
把
·
马
·
克
·
思或者布林德

·
看
·
成是传单的

·
作
·
者。”

那就不是马克思派或者布林德，也不是布林德或者亲马克思

派，ｖｕｌｇｏ〔俗称〕硫磺帮，而是布林德或者马克思，ｓａｎｓｐｈｒａｓｅ〔干

脆就是〕马克思。马克思派，亲马克思派，硫磺帮等等都不过是对马

克思、马克思其人的泛神论的称呼。察贝尔不仅把马克思同硫磺帮

的“党”“等量齐观”，他还把硫磺帮化为马克思这样一个人。这位察

贝尔竟敢在司法机关面前说，他在他的社论里……没有以“侮辱荣

誉的形式”把“原告”马克思同硫磺帮的“阴谋”“等量齐观”。他捶胸

顿足地发誓说，他“更没有”把我个人同被他“指控为进行勒索和告

密的人联系在一起”！我心里想，察贝尔在法庭当众开庭时会扮演

什么样的角色啊！什么样的角色啊！我舒畅地喊了一声，再一次

拿起我的法律顾问寄给我的文件重新看了一遍；我觉得我在末尾

看到了弥勒、舒尔采一类的名字，于是我马上就确信我弄错了。摆

在我面前的材料根本不是察贝尔的ｐｌａｉｄｏｙｅｒ〔辩护词〕，而是由古

特施米特和舒尔采签署的上诉法院的“决定”，这项决定剥夺了我

对察贝尔的起诉权，而且，因我提出“控告”，罚我２５个银格罗

申，并应立即交给柏林市法院收费处，以免强制追缴。我真是ａｔ

ｔｏｎｉｔｕｓ〔大吃一惊〕。但是，当我重新细看“决定”时，我就不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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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到惊奇了。

例  一

察贝尔在１８６０年“国民报”第３７号

社论中写道：

“福格特在第１３６页及以下各

页上说：在１８４９年的流亡者中间，

有一群人以硫磺帮，或者也以制刷

匠帮知名；这些人起初散居在瑞士、

法国和英国，后来逐渐聚集在伦敦，

并在那里把马克思先生推崇为他们

的著名首领。”

古特施米特先生和舒尔采先生在

１８６０年“国民报”第３７号上读到：

“实际上，如果第一篇文本根据

福格特的叙述指出说：“１８４９年的

流亡者逐渐聚集在伦敦，并在那里

把马克思先生推崇为他们的著名首

领。”

  察贝尔说：在１８４９年的流亡者中间，一群以硫磺帮、或者也以

制刷匠帮知名的人逐渐聚集在伦敦，并在那里把我推崇为他们的

著名首领。在古特施米特先生和舒尔采先生笔下，察贝尔却是这样

说的：１８４９年的流亡者逐渐聚集在伦敦（这实在是不正确的，因为

大部分流亡者都聚集在巴黎、纽约和泽稷岛等地），并把我推崇为

他们的著名首领，人们没有给过我这种荣誉，察贝尔和福格特也没

有强加给我这种荣誉。古特施米特先生和舒尔采先生在这里决不

是在归纳，而是在引证，因为他们把察贝尔在任何地方也没有发表

过的词句放在引号内，当做他第一号社论中“根据福格特的叙述”

“归结的”一点。显然，摆在古特施米特先生和舒尔采先生面前的是

一份我和读者毫不知道的“国民报”第３７号秘密版。这就是产生这

一切误解的原因。

“国民报”第３７号秘密版同该号公开版的区别，不仅是一些句

子中的异文。公开版的第一号社论的全部内容同秘密版的该社论

的内容，除几句话以外，毫无共同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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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二

察贝尔在把我推崇为硫磺帮的首领

以后，在“国民报”第３７号上写道：

“这些同行们〈硫磺帮〉……在

流亡者中间继续‘莱茵报 的事业

…… 硫磺帮的主要职业之一，是败

坏住在祖国的人的名誉，使他们拿

出钱来……‘无产者 ……所进行的

告密，塞满了德国反动报刊各栏，他

们成了法国和德国秘密警察的同盟

者。福格特为了进一步说明〈说明这

个“硫磺帮”还是“无产者”〉，引证了

……泰霍夫的……一封信……信中

描述了‘无产者 的原则、阴谋等

等；从信中可以看出，马克思怎样以

他的那种拿破仑式的高傲态度和智

力上的高人一等来非常严酷地对待

硫磺帮。”

在察贝尔把我封为１８４９年流亡者

的首领以后，古特施米特先生和舒

尔采先生在“国民报”第３７号上读

到：

“如果它〈“国民报”的第一篇文

章〉往下谈到泰霍夫的信说：‘从信

中可以看出，马克思怎样以他的那

种拿破仑式的高傲态度和智力上的

高人一等来非常严酷地对待硫磺帮

。”

  如果法官们拥有给予或剥夺私人起诉权的大权，那末，古特施

米特先生和舒尔采先生不仅有权利，而且有义务不承认我有对察

贝尔起诉的权利。他们ｉｎｎｕｃｅ①报道的“国民报”第３７号秘密版社

论的内容，完全排除了任何ｃｏｒｐｕｓｄｅｌｉｃｔｉ〔犯罪构成〕。的确，察贝

尔在秘密版上发表了什么呢？首先，他给予我不应得的荣誉，使聚

集在伦敦的１８４９年的全体流亡者把我“推崇”为他们的“著名首

领”。难道我是因为这点“控告”他的吗？其次，他给予我同样不应

得的荣誉，说我“非常严酷地对待”某一个同我毫无联系的硫磺帮，

譬如说，就像我在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非常严酷地对待察贝尔之流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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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我是因为这点“控告”察贝尔的吗？

从这一点可以看出，如果立法允许司法官员“决定”，而且是秘

密“决定”某个人是否有权控告另一个人（譬如因在“国民报”上进

行诽谤），那会造成怎样的混乱。原告根据也许有一万份发行量的

“国民报”第３７号公开版提出控告，而法官则根据为他准备的一份

该号“国民报”秘密版作出决定。用这种程序，甚至ｃｏｒｐｕｓｄｅｌｉｃｔｉ

〔犯罪构成〕的同一性也很少有保证了！

普鲁士立法在每个案件中都使私人的起诉权取决于法官的裁

夺。它是从这样一种观点出发的，即国家是慈父般的政权，应当保

护和管理国家的孩子们的私人生活。但是，甚至从普鲁士立法的观

点来看，上诉法院的“决定”也是令人奇怪的。普鲁士立法显然是想

消除各种琐碎无聊的控告。因此，——如果我对普鲁士立法的精神

的理解是止确的，同时有充分理由假定它的目的并不是系统地拒

绝审判，——因此，它给法官以驳回起诉的权利，但是，这只是对

ｐｒｉｍａｆａｃｉｅ〔初看起来〕没有起诉的对象，因而对起诉ｐｒｉｍａｆａｃｉｅ

缺乏根据而言的。这是否适用于本案呢？市法院承认，察贝尔的社

论实际上针对我说了一些“侮辱荣誉的”，因而是“应受惩罚的”话。

它保护弗·察贝尔以对抗我的合理报复，只是因为弗·察贝尔“简

单地引证了”自己的诽谤。上诉法院说：不论是引证的或者不是引

证的，从法律观点来看，侮辱荣誉都应受惩罚；但是它否认察贝尔

的社论中有侮辱荣誉的话——引证的或者不是引证的、侮辱我个

人的话。因此，市法院和上诉法院对犯罪构成本身的看法不仅是不

同的，甚至是直接对立的。——一个发现有侮辱我的话，另一个却

说没有。法官在对犯罪构成的看法上的这种矛盾，确凿证明了在这

里ｐｒｉｍａｆａｃｉｅ起诉对象是有的。如果帕庇尼亚努斯和乌尔皮安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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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说，报上的这些话是侮辱荣誉的，可是穆西乌斯·赛沃拉和马尼

利乌斯·布鲁土斯相反地却说，报上的这些话是不侮辱荣誉的，那

末，奎里特５９６的人民将会怎样想呢？为什么人民不应该同乌尔皮安

努斯和帕庇尼亚努斯一起相信，察贝尔在“国民报”第３７号和第

４１号上发表的东西是侮辱我的荣誉的呢？如果我要奎里特的人民

相信：穆西乌斯·赛沃拉和马尼利乌斯·布鲁土斯给了我一份秘

密证词，从这一证词来看，察贝尔的“侮辱荣誉的”一些言论和论断

根本不是说我的，那末，奎里特的人民就会耸耸肩，好像在说：à

ｄａｕｔｒｅｓ！〔你讲给别人听吧！〕

因为上诉法院是决定犯罪构成问题的最后一个审级，也就是

说，它应当最终决定：察贝尔的两篇社论实际上是不是侮辱了我的

荣誉，有没有侮辱我的意图，因为上诉法院否认这种犯罪构成，所

以，就只留下一个问题可以向最高法院提出上诉，即上诉法院的决

定实际上是不是建立在法律的错误基础上的？上诉法院在“决定”

中
·
实
·
际
·
上
·
确
·
认：察贝尔硬说硫磺帮进行“无原则的、不体面的密

谋”、“告密和勒索金钱”；这个硫磺帮，就是同一个察贝尔在同一篇

社论里直截了当地称做“马克思派”或者“亲马克思派”的，而马克

思则被认为是该派著名的和非常严酷的“首领”。上诉法院是否有

合法的权利不认为这是侮辱我荣誉的做法呢？我的辩护人、法律顾

问维贝尔先生在他递交最高法院的控诉书中对这一点指出：

  “诚然，〈察贝尔〉在哪儿也没有直接说马克思勒索金钱，从事告密和制造

假钞票。但是，难道在下面一句话里这点说得还不够清楚吗：马克思是追求上

述犯罪的和不道德的目的的一个派的首领？任何没有成见的、头脑健全的人

都不会否认，要是某一个团体的目的和主要活动是违法乱纪。这样一个团体

的首领就不仅会赞同该团体的阴谋诡计，而且会亲自布置和指导这类阴谋诡

计，并享受它的成果；毫无疑问，这个首领不仅作为参加者，而且作为思想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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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鼓舞者，负有双重责任，即使没有一件事能证明他直接参加了某种违法乱

纪行动。在〈上诉法院的〉值得争议的决定中表明的观点，可能造成如下的结

果：一个人的好名声在想要败坏它的人们面前是没有保障的。诽谤者为了诽

谤甲，不必说甲杀了人，只需说某处有一个干杀人勾当的帮，而甲是这个帮的

头子就够了。上诉法院的观点会保障这个诽谤者逍遥法外。如果诽谤者违背

事实地把第三者诬称为强盗或者强盗头，这个诽谤者都应受到诽谤罪的惩

罚，那才是正确的。”

  从常人的理智来看，诽谤实际上是存在的。从普鲁士立法的观

点来看，这种诽谤是否存在呢？上诉法院说：不存在，我的辩护人

说：存在。如果上诉法院不顾市法院的意见而作出决定说：引证形

式不能使诽谤者免受追究，那末，为什么最高法院不应当不顾上新

法院的意见而作出决定说：千头万绪的绦虫式的诽谤形式也不能

使他免受追究呢？我的辩护人就这个法律问题，就上诉法院在犯罪

构成问题上所犯的这一法律的错误，上告到最高法院，也就是在一

定程度上上告到“阿雷乌泊果斯”①。最高法院作了如下“决定”：

“（一）您今年８月２３日对王国上诉法院刑事庭于今年７月１１日就‘国

民报 编辑察贝尔博士侮辱卡尔·马克思博士一案所作决定提出的控告，经

审查有关文件后，认为理由不足而予以驳回。（二）王国上诉法院并不认为‘国

民报 的两篇被指控的社论在客观上有侮辱起诉人名誉之处，也没有发现其

中有侮辱起诉人的意图，因此，驳回对侮辱的起诉是正确的。确定客观上是否

侮辱荣誉，是否有侮辱的意图，实际上是对事实的裁决，只有当上诉法官的决

定在这点上犯了法律的错误时，才能对他的决定向王国最高法院提出控告。

（三）但本案中没有这种错误。（四）您须将这项决定的费用２５个银格罗申在

一周内交本地王国市法院收费处。

      王国最高法院

冯·施利克曼

１８６０年１０月５日于柏林

交本地法律顾问维贝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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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便于审查起见，我把最高法院的“决定”的各个组成部分

编上号：

在第一点中，冯·施利克曼先生说，对上诉法院的申诉已被

“驳回”。在第二点中，冯·施利克曼先生对上诉法院和最高法院相

互之间的职权范围讲了一些有教诲作用的但显然同案件无关的空

话。在第四点中，命令维贝尔在一周内把２５个银格罗申交柏林市

法院收费处，这是“决定”的结果，但当然不是决定的原因。

然而，决定“驳回”的理由是什么呢？对我的辩护人的极其详尽

的控诉书的答复是什么呢？这就是：

  第三点：“但本案中没有这种错误〈法律的错误〉。”

  如果把第三点这句话里的那个词儿“没有”去掉，那末理由就

是：“但本案中有这种错误〈法律的错误〉。”到那时，上诉法院的决

定就会被宣告无效。因此，这项决定之所以仍然有效，仅仅因为上

面一句话里插了一个词儿“没有”，而冯·施利克曼先生就借助这

个词儿代表最高法院“驳回”法律顾问维贝尔先生的控诉书。

    〔他自己说的〕。没有！冯·施利克曼没有反驳我

的辩护人所阐明的法律理由，他没有讨论它，他甚至没有提到它。

当然，冯·施利克曼先生有作出他的“决定”的充足理由，但是他避

而不谈。没有！这个词儿的证明力仅仅依靠了权威，即依靠说这个

词儿的人的等级地位。“没有”本身是什么也证明不了的。“没有！”

    

最高法院就这样
·
禁
·
止我
·
控
·
告“民主主义者”

·
弗·
·
察
·
贝
·
尔。

我同普鲁士法院的官司也就到此结束。

６１７ 卡·马 克 思



十二

附  录

１ 席利被驱逐出瑞士

  席利的一封关于他被驱逐出瑞士的信，说明了非议员的流亡

者所受待遇的一例；可惜限于篇幅，我只能加以摘录。信的开头叙

述两个德国流亡者，席利的友人比和伊①离开日内瓦之后，在游历

瑞士时被捕；随后德律埃使他们重获自由，他们又返回日内瓦。

  席利接着写道：“我受他们的委托，去访问法济，想弄清他们是否还会遭

到迫害，法济安慰我说：他，作为州当局的首脑，将不泄露他们的化名，联

邦当局也没有发来有关他们的任何命令；不过，如果我按他的话和他的声明

去找一下司法部门和警务部门的首长日拉先生，那就更好。我按他的话办了，

取得了近乎同样的效果，我留下了我的住址，以备万一联邦当局有什么命令

下来。数周之后，一位警吏来找我，要我说出比和伊的地址。我拒绝了，跑

去找上述的日拉。他威胁说，如果我不说出他们的地址，就要驱逐我。我回

答说，按照我们先前的约定，他们可以把我当做ｉｎｔｅｒｍéｄｉａｉｒｅ〔调停人〕，但

决不能把我当做ｄéｎｏｎｃｉａｔｅｕｒ〔告密者〕叫来。于是他对我说：《Ｖｏｕｓａｖｅｚ

Ｉａｉｒｄｅｖｏｕｌｏｉｒｖｏｕｓｉｎｔｅｒｐｏｓｅｒｃｏｍｍｅａｍｂａｓｓａｄｅｕｒｅｎｔｒｅｍｏｉｅｔ

ｃｅｓｒéｆｕｇｉéｓ，ｐｏｕｒｔｒａｉｔｅｒｄｅｐｕｉｓｓａｎｃｅàｐｕｉｓｓａｎｃｅ》 〔“您似乎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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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担一位大使的职责，在我和这些流亡者之间进行调停，就像是两个平等国

家间举行谈判一样。”〕我回答说：《ＪｅｎａｉｐａｓＩａｍｂｉｔｉｏｎｄｅｔｒｅａｃｃｒéｄｉｔéａｍ

ｂａｓｓａｄｅｕｒｐｒèｓｄｅｖｏｕｓ》 〔“我没有在您这儿当大使的奢望。”〕确实，我也

没有受到任何大使的礼遇，便被撵出门外了。在回来时，我得知比和伊二人

刚被找到，遭到逮捕而且被带走了，既然如此，我可以认为上述的威胁已经

消除了。但是我没有考虑到４月１日；在１８５２年的这个倒霉的日子，一位警

吏在街上拦住我，要我跟他去市政局，说局里似乎要问我什么事。在那里，国

务参事图尔特，管理驱逐流亡者事务的日内瓦委员（当时在日内瓦管理同样

事务的联邦委员特罗格的ａｄｌａｔｕｓ〔助理员〕）对我说，我已被驱逐，因此他

应当立即把我送到伯尔尼，他表示非常遗憾，因为州当局对我没有任何恶感，

但是联邦委员坚持要驱逐我。我请求引我去见联邦委员，但他回答说：《Ｎｏｎ，

ｎｏｕｓｎｅｖｏｕｌｏｎｓｐａｓ，ｑｕｅｌｅｃｏｍｉｓｓａｉｒｃｔéｄéｒａｌｆａｓｓｅｌａｐｌｏｉｃｅｉｃｉ》 〔“不行，

我们不愿联邦委员干这儿的警务。”〕但是这同他先前的话是自相矛盾的，而

且完全把他的日内瓦国务参事的角色演糟了，因为这个角色在于用自由派的

姿态抵制联邦当局的驱逐要求，而只是在暴力下让步，但同时甚至高兴地或

者恭顺地听命于ｇｅｎｔｌｅｐｒｅｓｓｕｒｅ〔轻微的压力〕。这一角色的另一特点是：背

着被驱逐的人说他是奸细，为了‘正义事业 不得不加以驱逐…… 所以，图

尔特事后对流亡者们说，他应当把我赶走，因为我同联邦委员勾结，而且同

他一起反对他的（图尔特的）旨在保护流亡者的措施，也就是我同那位——

使图尔特非常遗憾——下命令驱逐我的委员进行秘密活动！Ｑｕｅｌｌｅｓｔａｒｔｉｎｅｓ

〔真是胡说八道！〕多么虚伪和矛盾！而且这一切是为了少许的ａｕｒａｐｏｐｕｌａｒｉｓ

〔一时的声望〕。当然，这位先生之所以官运亨通，只是由于能随风转舵。联

邦委员会里就只缺少这位日内瓦大会议和日内瓦国务会议的议员，瑞士联邦

院或国民院的议员，生来糊涂的参事来确保瑞士的安宁；难怪这样写着：

ＰｒｏｖｉｄｅｎｔｉａＤｅｉｅｔｃｏｆｕｓｉｏｎｅｈｏｍｉｎｕｍＨｅｌｖｅｔｉａｓａｌｖａｆｕｉｔ〔神的意志和人的

迷惘拯救了海尔维第〕。”

  席利到达伦敦之后，向雷赞（下面要谈到这个人）影响下的

日内瓦“独立报”送去一项抗议图尔特诽谤的声明，这家报纸不

久前尖锐地抨击过“自由派ｆａｉｓｅｕｒｓ〔耍花招的〕在驱逐流亡者出

瑞士时”所使用的愚蠢的诽谤攻击；这项抗议没有被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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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利继续写道：“从日内瓦市政局出来，就进了监狱，第二天，在警察的

押送下，乘邮车从监狱去伯尔尼，德律埃先生把我在伯尔尼的一座所谓古塔

内严密监禁了两星期……”

  德律埃在同被监禁的席利的通信（往下将谈到这些信件）中

把全部过错都推给日内瓦州，可是图尔特又说全是联邦当局的过

错，日内瓦州当局对席利决没有任何恶感。不久前，日内瓦的法

院侦查员雷赞向他作过同样的保证。关于这位先生，席利这样写

道：

  “趁１８５１年夏日内瓦举行联邦射手节的机会，雷赞作了用法文和德文用

版的‘联邦射手节通报 的编辑，并聘请我为撰稿人，答应给我３００法郎的

报酬；我的工作是ｆｌａｇｒａｎｔｅｄｅｌｉｃｔｏ〔现场〕记录委员会主席图尔特的德文欢

迎词和告别词。这个任务（我要对图尔特表示感谢，虽然是过迟的感谢）对

我来说是轻而易举的，因为他差不多每次都用同一套热烈的言词向不同的射

手代表团讲话，只是根据他所祝贺的是伯尔尼的熊、还是乌利的牛或是联邦

的其他组织而稍加改变；因此当重弹‘一旦发生危险，我们将如何如何 的

老调时，我可以安然搁笔。雷赞问我为什么这样做时，我就回答：《ｃｅｓｔｌｅｒｅ

ｆｒａｉｎｄｕｄａｎｇｅｒ，ｊｅｌｅｓａｉｓｐａｒｃｕｒ》 〔“这个关于危险的老调我已经背熟

了。”〕但是，雷赞并没有付给我辛辛苦苦应得的３００法郎，而是唉声叹气地

给我１００法郎，但要我继续为他准备在日内瓦创办的政治性刊物撰稿，他创

办这个刊物的目的是为了不依赖任何现存党派，在各个方面，特别是对当时

的‘自由主义的 法济—图尔特政府进行斗争，尽管他本人也是属于这个政

府的。他非常适合干这样的事情，像他自己经常吹嘘的，准备《ｄａｒｒａｃｈｅｒｌａ

ｐｅａｕàｑｕｉｑｕｅｃｅｓｏｉｔ》〔“剥掉任何人的皮”〕……为此目的，当我因为联邦

射手节的劳累在瑞士旅行的时候，他委托我为这一事业笼络关系，这事我已

照办，回来后还向他做了书面汇报。但是，在这期间乱起了完全不同的一股

风，以全速把他从海盗航行中吹进现存政府的安静的港湾。Ｊｅｎéｔａｉｓｄｏｎｃ

ｐｏｕｒｍｅｓｆｒａｉｓｅｔｈｏｎｏｒａｉｒｅｓ〔这样，我就得自己承担一笔花销和失去一笔报

酬〕，我一直要他偿付这笔报酬，但都白费劲，虽然他已经成为一个富翁……

在我被捕前不久他还向我发誓说，他的朋友图尔特向他保证，根本谈不到我

会被驱逐的问题，因此我不必采取措施来防备日拉的威胁等等…… 我在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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狱古塔ｄｅｐｒｏｆｕｎｄｉｓ〔深处〕给他写了一封信，请他给我一点欠我的钱，并请

他解释发生的事（指我的被捕等），尽管他向送信人保证满足我的要求，但一

直没有给我回信。

……数月后，科（一个可靠的没有成见的人）写信告诉我，我被驱逐是

流亡的议员们一手造成的，这一点已由拉尼克尔在信中的附言ｍｏｒｄｉｃｕｓ〔确

凿〕证实了。许多深知底蕴的人也表示了这种看法，后来我曾经得到机会亲

自同他们谈过这件事情…… 然而我可不是鬣狗莱纳赫那样的议会野心家，

每天把已经归天的帝国摄政福格特从帝国的坟墓中拉到伯尔尼的餐桌上，使

他自己像‘被锁链锁住的普罗米修斯 的化身那样坐着，而ｅｎｔｒｅ ｐｏｉｒｅｅｔ

ｆｒｏｍａｇｅ〔在吃最后一道甜食的时候〕便把木乃伊及其化身贪婪地吞下去，

引起普遍的震惊。的确，我不是议会功勋的崇拜者。恰恰相反！但是，难道

这些先生们因此就想通过把我驱逐出帝国——瑞士也包括在帝国之内，因

为在瑞士埋葬了帝国宪法和最后一次帝国国会闭幕式——的办法来对我施

加报复吗？我倒是认为，他们要对我进行迫害，恐怕是如我前信中说的：由

于议会对我、贝克尔和几个日内瓦公民组织的日内瓦流亡者委员会感到愤懑

…… 究竟为什么这些先生们要夺取流亡者之间分配救济金的权利，他们的

意见是不一致的。他们之中有一些人（包括巴登小议会的邓策尔）采取的办

法同我们的做法不同，他们不是打算用这些钱来帮助特别困难的工人，而是

想主要用来安抚有职业的受难者、革命英雄、过惯好日子的祖国的儿子们

…… 手工工人们说得好，Ｉｓ ｆｅｃｉｔ ｃｕｉ ｐｒｏｄｅｓｔ 〔对谁有利，谁就干〕。

由于我的活动确实对这些先生们不便，因此就产生了他们利用自己在领导阶

层中的威信来清除我的想法。大家知道，他们曾利用过ａｕｒｅｍ ｐｒｉｎｃｉｐｉｓ 

〔上司的耳朵〕，总之，他们离这只耳朵很近，要低声说些我如何不安分的话

是很方便的，特别是，他们不止一次地在ｐｒｉｎｃｅｐｓ〔首领〕图尔特的周围聚

集过……”

  席利讲述了他从伯尔尼古塔出来被押送过巴塞尔法国国界之

后说：

  “至于流亡者的放逐费用，我希望这笔费用决非由联邦国库负担，而是

由神圣同盟支付。在我们踏上瑞士国土一段时间以后，有一天，
·
奥
·
里
·
珈公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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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伯尔尼的俄国代办正在伯尔尼的一室旅馆里进餐。Ｅｎｔｒｅｐｏｉｒｅｅｔｆｒｏ

ｍａｇｅ （同可怕的莱纳赫ｓａｎｓｃｏｍｐａｒａｉｓｏｎ〔不能相比〕），公主对她的对

方说：《Ｅｈｂｉｅｎ，Ｍｏｎｓｉｅｕｒｌｅｂａｒｏｎ，ａｖｅｚｖｏｕｓｅｎｃｏｒｅｂｅａｕｃｏｕｐｄｅ

ｒéｆｕｇｉéｓｉｃｉ？》〔“哦，男爵先生，你们这里还有很多流亡者吗？”〕那一位回

答说：《Ｐａｓｍａｌ，Ｐｒｉｎｃｅｓｓｅ，ｂｉｅｎｑｕｅｎｏｕｓｅｎａｙｏｎｓｄéｊàｂｅａｕｃｏｕｐ

ｒｅｎｖｏｙé Ｍ Ｄ
’
ｒｕｅｙｆａｉｔｄｅｓｏｎｍｉｅｕｘ à ｃｅｔ éｇａｒｄ，ｅｔｓｉｄｅｎｏｕ

ｖｅａｕｘｆｏｎｄｓｎｏｕｓａｒｒｉｖｅｎｔ，ｎｏｕｓｅｎｒｅｎｖｅｒｒｏｎｓｂｉｅｎｅｎｃｏｒｅ》

〔“不少，公主，虽然我们已经送走许多。德律埃先生正在尽力而为，如果我

们得到新的救济金，我们还会送很多人走。”〕这段话是当时侍候他们的一个

侍役听到后转告我的，在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中，他曾是我指挥下的一名志

愿兵。”

在席利被驱逐的时候，他的行李神秘地丢失了，再也没有找

到。

  “这些东西怎么会在哈佛尔从德国移民的车厢的行李堆中突然失踪（我

们在巴塞尔由移民局代办克林科关进这节车厢，克林科受到联邦当局委派，

把我们遣送到哈佛尔，而且流亡者的行李同移民的行李是完全混在一起的），

至今还是一个谜；这只有借助流亡者的名单和他们的物品单才能发生。或许

瑞士驻哈佛尔领事——商人万纳尔更清楚这事，我们是先到他那里再继续被

遣送的。他答应全部赔偿损失。后来德律埃在给我的一封信中也证实了这一

诺言，为了在联邦委员会辩护我的起诉，我把这封信寄给了伯尔尼的律师福

格特。但是他至今没有寄还这封信，也没有对我寄给他的信作任何答复。而

１８５６年夏天我遭到联邦委员会的坚决驳回，而且对这个决定并没有作任何

说明……

但是，所有这些以及宪兵押送和带着手铐等等的驱逐，如果同遣送所谓

巴登人中的较轻罪犯回国相处，同在睦邻协议的幌子下以特殊的关切进行的

遣送相比，就显得微不足道了；后者领有特制的通行证和回国后立即去地方

当局登记的命令，他们得不到从事自己职业的机会，只能用各种各样方法赎

自己的罪。用这种办法引渡过来的这些人（因为引渡这个词是最合适的）所默

默忍受的痛苦，还有待历史家来记载和复仇者来报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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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士的塔西佗在谈到瑞士的时候说，‘一个人如果被人指出缺点而仍不

失为伟大 就应该对那个人加以赞扬。值得这样赞扬的材料并不缺乏；这种

赞扬不会损害它一根毫毛……ｑｕｉａｉｍｅｂｉｅｎｃｈａｔｉｅｂｉｅｎ〔爱得深，责得严〕。

实际上，我这方面总是对瑞士怀着始终不渝的同情。我非常喜欢这个国家和

人民。瑞士人随时准备熟练地使用保存在家里的火枪，以维护光荣的历史传

统，维护经济中的优良的现代成果，因而在我的心目中，他们非常值得尊敬。

他们应当得到别人的同情，因为他们同情别人争取美好命运的斗争。瑞士的

一个农民为德国南部起义失败感到烦恼，他说，‘我宁愿让我们上帝的那一对

最好的天使死掉也比这好 。也许，他不会用他自己的马车为这事去冒险，宁

可拿他自己的生命和火枪去冒险。因此，瑞士人即使由于有自己的世袭产业

和为了保卫这些产业而保持中立，他们的心灵深处并不是中立的。况且包藏

着他的美好的内核的中立的旧壳，显然受不了这一切外人的践踏——这正是

中立的实质——，它很快会破碎，于是气氛也就澄清了。”

  席利的信就是这样。他在伯尔尼监狱的塔楼中，不可能同德律

埃会面，但是同这位先生通了信。席利写信问他被捕的理由，并要

求允许他向伯尔尼的律师维斯进行法律上的谘询，德律埃在１８５２

年４月９日这样答复说：

  “……日内瓦当局决定把您驱逐出该州，命令逮捕您并把您解送到伯尔

尼由我部处理，因为您是最不安分的流亡者之一，企图窝藏伊和伯，而您是有

责任向当局报告这两个人的。由于以上原因，并且由于您继续留在瑞士将损

害瑞士联邦的国际关系，所以联邦委员会决定把您驱逐出瑞士国境等等……

由于逮捕您的目的并不是要把您提交刑事法庭或违警法庭，而是考虑国家安

全所采取的一种措施……所以您没有必要向律师谘询。此外，在按照您的请

求允许您同律师维斯先生会晤以前……我想知道这次会晤的目的。”

  席利经过再三申请才被允许给他在日内瓦的朋友写的一切信

件，事先都经过德律埃先生的检查。席利在一封信中用了这样的

话：《Ｖａｅｖｉｃｔｉｓ》〔“呜呼，战败者”〕。于是，德律埃在１８５２年４月１９

日给他的信中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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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给雅①先生的信中说：《Ｖａｅｖｉｃｔｉｓ》…… 您是否想说，联邦当局以对

待战败者的态度对待您？如果是这样，那末这是一种欺骗性的攻击，我必须对

此提出抗议。”

  席利在１８５２年４月２１日答复大权在握的德律埃说：

  “联邦委员会参事先生，我不认为这样形容对我采取的措施就应当被指

责为欺骗性的攻击；至少这种指责不能使我放弃我是受到残酷对待的想法；

恰恰相反，一个被监禁者从监禁他的人那里得到这样的回答，我认为是更增

加了残酷。”②

  １８５２年３月底，在席利被捕和其他非议员流亡者被驱逐以前

不久，反动的“日内瓦报”刊登了各色各样的关于日内瓦的德国流

亡者策划共产主义密谋的谣言：特罗格先生正在忙于收拾窝藏着

８４条共产毒龙的德国共产分子的窠穴等等。除了这家反动的日内

瓦报纸以外，还有属于议会帮的伯尔尼的一个文丐——可以设想

是卡尔·福格特，因为他在“主要著作”中不止一次地标榜自己有

过从共产主义流亡者手中拯救瑞士的荣幸——用笔名《ＳＳ》在“法

兰克福报”上散布类似的谣言。例如，他写道，由共产主义者组成的

日内瓦德国流亡者救济委员会由于不合法地分配救济金而垮台，

已由一些正派人（议员）组成的一个委员会取代，这些人将很快结

束这种混乱现象；其次，日内瓦的独裁者看来终于开始服从联邦委

员的命令，有两个属于共产主义派别的德国流亡者被捕，并已从日

内瓦解到伯尔尼等等。巴塞尔出版的“瑞士国民报”５９７在１８５２年３

月２５日第７２号上刊登了日内瓦的答复，其中提到：

  “任何不具成见的人都知道，正像瑞士仅仅致力于巩固和根据宪法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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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的政治成果那样，本地留下的少数德国流亡者所做的只是赚取每日的面

包和一些毫无危害性的事情，关于共产主义的神话，只是庸俗的幻想家和政

治上或本身有利害关系的告密者的臆想。”

  文章指出“法兰克福报”驻伯尔尼议会的通讯员就是这样的一

个告密者，然后以下面的话作为结束：

  “本地的流亡者认为，他们中间有许多像往昔的‘帝国的比德曼和巴塞尔

曼之流 的所谓‘正派人 ，他们由于怀念祖国的肉锅５９８，企图以这种反动的卑

鄙勾当来求得本国君主的宽恕；但愿他们立即一路顺风，免得再败坏流亡者

和让他们避难的政府的名声。”

  流亡的议员们知道，席利是这篇文章的作者。３月２５日的巴

塞尔“国民报”发表了这篇文章，４月１日席利就无缘无故地被捕

了。《Ｔａｎｔａｅｎｅａｎｉｍｉｓｃｅｌｅｓｔｉｂｕｓｉｒａｅ？》〔“神灵的怒火是不是这样

强烈？”〕①

２ 穆尔顿革命代表大会

  在穆尔顿的丑闻之后，日内瓦的德国流亡者（不包括流亡的议

员）“向联邦最高司法和警务部”提交了一份抗议书。我只引证其中

的一段：

  “……君主们并不满足于他们迄今所取得的外交成就。为了清除瑞士的

流亡者，他们对瑞士摩拳擦掌，用军事占领相威胁；联邦委员会至少在一份官

方文件中表明了它对这样一种危险的忧虑。紧随着又发生了驱逐事件，这次

驱逐是以著名的穆尔顿代表大会为理由，并且肯定说由于为此而进行的侦

查，突然发现了政治宣传的倾向。这种说法受到现有事实的坚决驳斥……在

４２７ 卡·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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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上，必须确认，凡是存在法治的地方，只有法律规定应受惩罚的行为才能

施以法律惩处；这一点也适用于驱逐出境，如果这种驱逐没有公开变成警察

暴行的话。这样或许有人要对我们指出外交的意义，说出于尊重强邻和保持

国际关系而不得不这样做的吧？果真如此，那就让瑞士联邦的十字躲在土耳

其的新月后面吧，后者会在逮捕流亡者的密探敲土耳其政府的大门时给他看

它的双角，而不是出面认罪；要是这样，那就发给我们去土耳其的护照吧，等

大门在我们身后关上，把开瑞士的自由堡垒的那些钥匙当做ｆｅｕｄｕｍｏｂｌａ

ｔｕｍ〔采邑从属关系〕的标志交给神圣同盟吧，以便往后可以把这些钥匙当做

神圣同盟侍卫官的勋章来佩带，上面的铭文是：ＦｉｎｉｓＨｅｌｖｅｉｔａｅ！〔海尔维第的

末日！〕”

３ 舍尔瓦尔

  我从约翰·菲力浦·贝克尔的信中看出，帝国的福格特所提

到的“马克思的战友”或舍尔瓦尔的“战友”，除了现在居住在伦敦

的施泰歇尔先生以外，不可能是别人。虽然我已经听到过不少对他

的卓越而全面的艺术天才的赞扬，但这以前我还没有认识他本人

的荣幸。由于只克尔的信，我们才得以会面。下面就是我的“战

友”写给我的一封信。

“１８６０年１０月１４日于伦敦

西中心区萨谢克斯街１７号

亲爱的马克思先生：

承蒙您寄给我福格特的小册子的摘要，我非常乐意就小册子中提到的纽

金特（舍尔瓦尔 克列美尔）的问题为您提供一些说明。１８５３年３月，我从意大

利旅行回来时到了日内瓦。纽金特差不多同时也到达日内瓦，我是在一个石

印厂认识他的。我那时刚开始从事石印工作，由于纽金特在这方面有丰富的

知识，又是一个非常热情、能干、勤劳的人，所以我接受了他的建议同他在一

个工作场工作。如果撇开小品文和小册子作者们惯用的夸张手法不谈，福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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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所提到的纽金特在日内瓦的活动，同我当时所听到的差不多是一致的。成

绩是非常小的。我只认识这伙人当中的一个人，这是一个和蔼、勤劳但同时也

非常轻浮的年轻人；由于他是主要人物之一，所以很容易理解纽在这伙人中

主宰一切，别的人不过是好奇的听众罢了。我相信既没有制成石版也没有制

成铜版，但是我听到纽谈起过这样的事。我的熟人多半是日内瓦人和意大利

人。我知道，后来福林特和其他我不认识的德国流亡者把我看做奸细。但是，

我并没有因此而感到不安，真相迟早会大白的；我甚至不责怪他们，因为当时

确实有不少奸细，而且认出他们来并不总是容易的，因此就易于引起怀疑。我

几乎可以肯定，自从纽金特被逐出日内瓦以后，他没有同那里的任何人通过

信。后来我接到他两封信；他邀请我去巴黎完成一件关于中世纪建筑学的工

作，这工作我也做了。我在巴黎见到纽金特的时候，他完全不问政治，也不同

别人通讯。根据以上所说情况，至少可以做出结论说，所谓‘马克思的战友

可能指的是我，因为我没有看到也没有听说纽金特曾邀请其他任何人到巴黎

去过。福格特先生当然不会知道，我从来也没有（无论间接也好或者直接也

好）同您接触过，如果我不迁居伦敦，通过一个偶然的机会有幸认识您和府上

的人，或许永远不会同您接触。

向您和您家尊贵的眷属致衷心的问候

赫·卡·施泰歇尔”

４ 科伦共产党人案件

  我在本节内引用的关于科伦案件期间普鲁士驻伦敦大使馆和

它同大陆上普鲁士当局通信的论述，是以奥·维利希在“纽约刑法

报”（１８５３年４月）上发表的“间谍活动的受害者。威廉·希尔施的

辩护书”５９９为根据的。这是被监禁在汉堡监狱的希尔施的自供；希

尔施是警监格莱夫及其代理人弗略里的主要工具，并在他们的委

托和领导下伪造了由施梯伯在共产党人案件期间提出的伪记录

本。这里我摘录希尔施回忆录中的几段话：

６２７ 卡·马 克 思



“德意志协会〈在工业博览会期间〉受到警察三巨头——普鲁士警务顾问

施梯伯、奥地利的一位库贝施先生和不米梅警察局长洪泰耳的共同监视。”

  由于希尔施表示愿意担任ｍｏｕｃｈａｒｄ〔密探〕，因而同普鲁士

驻伦敦大使馆秘书阿尔伯茨进行第一次会晤。希尔施对这次会晤

写道：

  “普鲁士驻伦敦大使馆同它的密探们指定的接头地点安排在一个适合接

头的地方。庙关弗利特街的‘雄鸡 小酒店是不引人注意的，如果入口处没有

一只金公鸡作招牌，不是专门要找这家酒店的人就很难发现它。我经过一个

狭窄的入口进到这家古老的英国酒店内部，当我问到查理先生时，一位身体

结实的先生出来说他就是，他和蔼地微笑着，就像我们两人已经是老相识了。

这位大使馆代表显得心情非常愉快，而掺水的白兰地使他的情绪更加高涨，

以致一时他似乎忘掉了我们会见的目的。查理先生或者大使能秘书阿尔伯茨

（他立刻给我讲了他的真实姓名）首先声明他本来同警务毫无关系，但是他准

备起中介作用……第二次是在黄金广场布鲁尔街３９号他当时的住所里会面

的，在这里，我初次认识了警监格莱夫；这是个道地的警察型的人，中等身材、

深色头发以及同样颜色的ｐａｒｏｒｄｒｅ〔按官吏式〕修剪的联鬓胡子——上唇髭

同颊须连在一起，下巴剃得精光。他两眼无神，但由于经常同小偷和骗子打交

道而习惯地显得非常紧张……格莱夫先生也像阿尔伯茨先生一样，最初对我

说他叫查理。但这位新的查理先生至少态度更为严肃；他大概认为首先必须

考验我一番……我们的初次会晤结束时，他要我向他精确地报告革命流亡者

的活动……第二次会面时，格莱夫向我介绍了他称之为‘他的右手 的人，并

接着说：‘即他的密探之一 。此人年纪很轻，身材高大，服饰雅致，介绍时又自

称为查理先生；看来全体政治警察都用这个化名。于是，我现在就得同三个查

理打交道。新来的这个人好像更引人注意些。他说‘他以前也是革命者；但是，

只要我跟他一起走，什么都可以办到”。格莱夫有一个时期离开了伦敦，他同

希尔施告别时“直截了当地说，新查理先生总是按照他的委托办事的，即使有

些事我觉得奇怪，也可以毫无顾虑地相信他；我不应当因此而感到不安。为了

解释得更清楚，他补充说：‘内阁有时需要这种或那种东西；主要的是文件；如

果搞不到它们，就应当会另想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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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尔施继续说，最后一个查理是弗略里，他

  “以前从事勒·维提希主编的‘德勒斯顿日报 的发行工作。在巴登，根

据他从萨克森弄来的介绍信，临时政府把他派往普法尔茨组织民军等等。当

普鲁士人进入卡尔斯卢厄时，他被俘，如此等等。１８５０年底１８５１年初他突然

又在伦敦出现。他一到伦敦就使用德·弗略里这个姓，并且用这个姓混入流

亡者中间，至少从表面上看，他的生活是很苦的。他同流亡者一起住在流亡者

委员会设的流亡者集体宿舍，并领取救济。１８５１年初夏，他的生活状况突然

好了起来，他住进一套相当好的住宅，年底同一个英国工程师的女儿结了婚。

后来我们看到他在巴黎当密探…… 他的真姓是克劳潭；他的父亲是鞋匠克

劳泽，在１５—１８年前由于在德勒斯顿刺杀雪恩贝格伯爵夫人和她的侍女，同

巴克霍夫和贝泽勒尔一起在德勒斯顿被判处死刑……弗略里 克劳泽常常对

我说，他从１４岁起就为一些政府工作”。

  施梯伯在科伦法庭公开审判时承认，就是这个弗略里 克劳

泽，直接在格莱夫手下任普鲁士警察密探。在我的“揭露科伦共产

党人案件”一书中，关于弗略里我是这样说的６００：

“弗略里虽然不是警察娼妓中的玛丽花［ＦｌｅｕｒｄｅＭａｒｉｅ］，但

他毕竟是一支花①，它将要开放，那怕仅仅是一支ｆｌｅｕｒｓｄｅｌｙｓ

〔百合花〕②。”

这句话在一定程度上应验了。在共产党人案件发生后几个月，

弗略里在英国由于伪造行为被刺处几年ｈｒｌｋｓ〔在作监狱用的船

上服苦役〕。

  希尔施继续说，“弗略里作为警监格莱夫的右手，当格莱夫不在时，直接

同普鲁士大使馆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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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弗略里有联系的有麦克斯·罗伊特，此人曾经从沙佩尔—

维利希集团当时的档案保管员奥斯渥特·迪茨那里偷窃过信件。

  希尔施说：“施梯伯从普鲁士驻巴黎公使哈茨费尔特的密探，即臭名远扬

的舍尔瓦尔那里得知舍尔瓦尔本人写给伦敦的信件，并通过罗伊特打听出这

些信的所在，于是弗略里受施梯伯的委托在罗伊特的帮助之下进行了偷窃。

就是这些偷去的信件，施梯伯先生在科伦陪审法庭上恬不知耻地以‘本来面

目 提出来作证……１８５１年秋，弗略里曾经同格莱夫和施梯伯一起住在巴

黎；这以前，施梯伯通过哈茨费尔特伯爵的介绍同这位舍尔瓦尔，或更正确些

说，同约瑟夫·克列美尔，打通了关系，他希望借助这个人来策划一件密谋。

为此目的，施梯伯、格莱夫、弗略里等先生以及另外两个警探贝克曼①和佐美

尔，在巴黎同著名的法国密探律西安·德拉奥德（化名杜普勒）进行了商议，

并且向舍尔瓦尔作了相应的指示，他应根据这些指示制造他的信件。弗略里

常常在我面前讥笑施梯伯和舍尔瓦尔之间的那次寻衅；以斯特拉斯堡和科伦

的一个革命联盟书记的身分，在舍尔瓦尔按警察局命令建立的协会里出现的

施米特，不是别人，正是弗略里先生……毫无疑问，弗略里是伦敦唯一的普鲁

士秘密警察局的密探，向普鲁士大使馆提出的一切建议都要经过他的手……

格莱夫和施梯伯两位先生在许多场合都信赖他的意见”。弗略里通知希尔施

说：“格莱夫先生已经告诉您应当如何行动……法兰克福中央警察局的意见

是，首先必须保证政治警察局的存在，至于我们采取什么手段做到这一点，那

是无关紧要的；巴黎九月密谋已经使这方面前进了一步。”

  格莱夫回到伦敦，对希尔施的工作表示满意，但是，他提出进

一步要求，要关于“马克思派的同盟的秘密会议”的报告。

  这位警监最后说：“àｔｏｕｔｐｒｉｘ〔无论如何〕要提供关于同盟会议的报告；

您怎么做随您的便，只是任何时候都不要越出真实的界限。我本人太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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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弗略里先生将代表我同您一起工作。”

  如希尔施所说，格莱夫当时正忙于同莫帕通信（通过德拉奥德

杜普勒），以便安排所谓舍尔瓦尔和吉佩里希从圣珀拉惹监狱的

假逃。由于希尔施肯定：

  “马克思在伦敦没有建立同盟的任何新中央协会…… 格莱夫同弗略里

商定，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暂时只有自己作出关于同盟会议的报告；格莱夫自

愿负责使这些文件显得真实，而他的建议总是会被接受的。”

  这样，弗略里和希尔施就着手工作。照希尔施说，他们关于由

我召开的同盟秘密会议的报告的“内容”是，

  “进行了各种讨论，接纳了同盟新盟员，在德国某个角落建立了一个新支

部，设立了某种新组织，在科伦的马克思的被监禁的朋友们有无获释的希望，

收到某人的信件等等。至于最后一点，弗略里通常都用那些在德国的由于政

治侦查而已经被怀疑的人，或者进行某种政治活动的人；然而还得经常靠幻

想来帮忙，于是有时就会出现这样一个同盟盟员，他的名字世界上可能根本

就不存在。但是格莱夫先生认为报告很好，àｔｏｕｔｐｒｉｘ〔无论如何〕必须把它

搞出来。一部分报告是由弗略里单独起草的，但多数场合我都得帮助他，因为

就是细小的记载他也不能用应有的文体写出来。报告就这样写成了，格莱夫

先生毫不犹豫地为报告的真实性作担保”。

  希尔施往下谈到，他和弗略里如何拜访了布莱顿的阿·卢格

和爱德华·梅因（托比的纪念物），如何偷窃了他们的信件和石印

的通讯。不仅如此。格莱夫—弗略里在斯坦伯里的印刷所（费特尔

巷）里租用了一台石印机，同希尔施一起自己动手伪造“激进传

单”。其中有些东西对“民主主义者”弗·察贝尔是有教益的。请他

听吧：

  “由我〈希尔施〉拟定的第一个传单，根据弗略里的建议，叫做‘致农业无

产阶级 ；有许多份数印得不坏。格莱夫把这些印好的传单当做马克思派的东

０３７ 卡·马 克 思



西散发出去，为了做得更像一些，他在用上述方法伪造的所谓同盟会议的报

告中，还加上了几句有关散发这种传单的话，以说明传单的来源。类似的伪造

品，标题是‘致人民的儿女 ，也准备好了；我不知道，为一次格莱夫先生把谁

说成是文章的作者。这种把戏后来停止了，主要是因为在这上面花了很多

钱。”

  舍尔瓦尔在所谓从巴黎逃出以后，到了伦敦，起初以每周１镑

１０先令的工资为格莱夫工作；

  “为此，他有责任提供关于德法两国流亡者的交往的报告。”

  但是，被工人协会公开揭露是个ｍｏｕｃｈａｒｄ〔密探〕而且被赶出

协会的

  “舍尔瓦尔，当然要把德国流亡者和他们的机关报说得根本不值得注意，

因为在这方面他无法提供一点消息。但是，他却为格莱夫提供了一个关于非

德国的革命政党的报告，他作这个报告的本领赛过了闵豪森”。

  随后，希尔施又转回到科伦案件。

  “格莱夫先生委托弗略里完成的同盟报告，其中凡是涉及科伦案件的，已

经起有人不止一次地询问过格莱夫先生这些报告的内容……为这件事也规

定了明确的任务。据说有一次马克思用‘酒馆 的地址同拉萨尔通信，而国家

检察官先生希望对此加以侦查……国家检察官的要求看来是更天真的，他希

望确切了解拉萨尔从杜塞尔多夫给科伦被监禁的勒泽尔的经济援助……这

些钱似乎实际上应当来自伦敦。”

  在第三章第四节里已经提到，弗略里受辛凯尔迪之托应当在

伦敦搜罗一个人，以便在科伦陪审法庭上代表失踪的证人豪①等

等。在详细叙述了这个插曲以后，希尔施继续写道：

  “这时，施梯伯先生固执地要求格莱夫尽可能搞到他寄来的同盟会议记

录的原本。弗略里说，只要给他配备几个人，他就能够搞出原本记录来。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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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豪普特。——编者注



这就必须得到马克思的一些朋友的笔迹。我利用后一句话从我这方面拒绝了

这项建议；这个问题弗略里只再提过一次，以后就没有再谈起。这时候，施梯

伯先生突然带着伦敦召开的同盟中央协会会议记录本在科伦出现……当我

从报纸报道的记录摘要中认出这同格莱夫委托弗略里捏造的报告丝毫不差

的时候，感到了更大的惊异。这就是说，格莱夫先生或施梯伯先生本人用某种

办法制造了一个副本，因为在这个所谓的原本记录中有签名，而在弗略里呈

递的记录中则是从来都没有签名的。关于这种令人惊异的现象，我从弗略里

本人那里只听到这样说：“施梯伯什么都会干，这事会博得热烈的喝采！”

  当弗略里得知“马克思”把所谓在记录上签了名的那些人（李

卜克内西、林格斯、乌尔麦尔等）的真实签名在伦敦治安法庭立了

案的时候，他起草了下面这封信：

  “致柏林王国警察总局。ｄｄ ①于伦敦。马克思和他的朋友企图证明同盟

记录上的签名为伪造，他们打算在这里把这些签名立案，以后作为真实签名

向陪审法庭提出。凡是熟悉英国法律的人也都知道，那些法律在这方面是可

以多方利用的，为真实性作保证的人，实质上自己就没有提出真正的保证。报

道这件事情的人，在事关真伪时并不害怕说出自己的名字。贝克尔，利奇菲耳

德街４号。”“弗略里知道贝克尔的地址，这是一个德国流亡者，同维利希住在

一所房子里，所以后来很容易使人怀疑这封信是马克思的敌人维利希写的

……弗略里事先就为即将由此产的非议感到高兴。他以为人们读到这封信时

一定已经很晚，等到搞清这信的真伪时，案件早已结束了……用贝克尔署名

的这封信的收件人是柏林警察总局，但是没有寄往柏林，却送给‘科伦法兰克

福旅馆警官戈德海姆 了，这封信的信封寄到了柏林，里面附了一张字条：

‘科伦的施梯伯先生对这些将作详尽说明 ……施梯伯先生没有利用这封信；

他之所以不能利用是因为他被迫放弃了整个记录本。”

  关于记录本希尔施说：

  “施梯伯先生〈在法庭上〉说，两星期前他已经得到这个记录本，并且在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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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它以前慎重考虑过；他继续说道，记录本是他通过一个名叫格莱夫的信使

得到的……就是说，格莱夫把他自己的作品带给了他；但是，这怎么能同戈德

海姆先生的书信吻合呢？戈德海姆先生向大使馆写道：‘记录本所以提供得这

样晚，是为了不让因怀疑它的真伪而提出的质询起作用 ……１０月２９日星

期五，戈德海姆先生到了伦敦。施梯伯先生已意识到无法替记录本的真实性

辩护；因此他派了一个使者同弗略里就地商谈这个问题。他们讨论能否用某

种办法搞到一个证明它的真实性的证据。商谈毫无结果，他什么也没有弄到

手就离开了，而使弗略里陷于绝望中。为了不致损害高级警官们的名誉，施梯

伯只好决定出卖他。从施梯伯先生不久以后发表的声明来看，我才知道这就

是弗略里惶恐不安的原因。弗略里先生感到不知所措，采取了最后一个办法。

他给我我带来一份手稿，要我照它临摹一项声明，并签上李卜克内西的名字，

然后向伦敦市长宣誓，说我是李卜克内西……弗略里告诉我，手稿的字迹出

自写记录本的那个人，是戈德海姆先生〈从科伦〉带来的。但是，如果施梯伯先

生的记录本是通过信使格莱夫从伦敦得到的，那末，戈德海姆先生怎么能够

在格莱夫重回伦敦的时候从科伦带来所谓的记录本原稿呢？……弗略里交给

我的仅仅是几句话和签名……”希尔施“尽量精确地照着笔迹拟出一项声明，

说下一签名人（即李卜克内西）声明，马克思及其同伙所立案的他的签名是伪

造的，只有现在这个签名才是唯一真实的。当我结束了我的工作，手上拿着幸

而现在还在我这里的手稿〈指弗略里交给他临摹的手稿〉的时候，我向弗略里

说明了我的顾虑，坚决拒绝了他的要求。这使他颇感惊异。起初他很难过，后

来他说要自己去宣誓…… 为了更可靠起见，他想要普鲁士领事证明他的签

名是真的，因此他首先去领事的办公厅。我在一个小酒馆等他。他回来的时

候，证实签名的事已经办妥，此后他打算到市长那里去宣誓保证签名正确无

误。但是，这里事情进行得并不顺利；市长要求别的保证人，而弗略里却找不

出来，于是宣誓的事便吹了……夜间很晚我还见到德·弗略里先生一次，这

也是最后一次。正好在这一天，他遭遇了一件意外的不愉快的事情，因为他在

‘科伦日报 上读到了施梯伯先生牵涉到他的声明！德·弗略里先生以充分

的哲理自慰：‘但是我知道，施梯伯没有别的办法，否则他就得把自己的名誉

败坏了 ……德·弗略里先生我们最后几次见面的一次中对我说：‘要是科伦

人被判罪，柏林就将响起一声巨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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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略里同希尔施的最后几次会面是在１８５２年１０月底；希尔

施的自供注明的日期是１８５２年１１月底；而１８５３年３月底就响起

了“柏林的巨雷”（拉登多夫密谋）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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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恩格斯在“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第３版（１８８５年）上，给马克思在第２版

（ｌ８７５年）增加的附录４添了下面一段话：

读者看一看施梯伯本人给他的两个同谋者弗略里 克劳泽和希尔施下的

评语、那是很有趣的。“黑书”６０１上对头一个人（第２卷第６９页）这样说道：

“ ３４５。克劳泽，卡尔·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德勒斯顿人，１８３４年由

于参加谋杀德勒斯顿的雪恩贝尔格伯爵夫人而被判处死刑的前管家、以后〈处

死以后？〉为粮食经纪人的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克劳泽和现在还活着的他

的未亡人约翰娜·罗津（父姓居尼茨）的儿子；他于１８２４年１月９日生在离德

勒斯顿不远的科斯维希附近的魏茵贝格豪泽。１８３２年１０月１日进入德勒斯

顿的贫民学校，１８３６年被德勒斯顿附近的安东城的孤儿院收容，１８４０年受坚

信礼。后来到德勒斯顿的商人格鲁勒那里当学徒，但是次年就因多次偷窃而

受到德勒斯顿市法院的侦讯和判处徒刑，审前羁押期间也计入刑期之内。获

释后，住母亲处，没有任何职业。１８４２年３月，由于撬锁行窃又被抓起来解送

法院并判处四年苦役。１８４６年１０月２３日出狱后回至德勒斯顿，同一些惯盗

来往。后来为被释犯人收容所收留，把他安置在雪茄烟工场作工。他在那里连

续工作到１８４８年３月，表现一般。但是，很快他又游手好闲起来，开始访问起

政治团体来了〈充当政府密探，如他本人在伦敦向希尔施说的；见上面〉。１８４９

年初，任德勒斯顿的共和主义者文人埃·勒·维提希（现在住在美国）编辑的

‘德勒斯顿日报 的送报员，１８４９年５月，参加德勒斯顿起义，为索菲街街垒上

的指挥员，起义被镇压后，逃往巴登，１８４９年６月１０日和２３日受巴登临时政

府全权委托组织民军并为武装起义者征收给养。后来为普军俘掳，１８４９年１０

月８日自拉施塔特逃出。〈完全同后来舍尔瓦尔从巴黎“潜出”一样。但是往下

才是真正的芳香的警察的花束，——不要忘记，这是在科伦案件两年后付印

的。〉据１８５３年５月１５日柏林‘政论家 第３９号刊登的摘自纽约印行的汉堡

商店伙计威廉·希尔施的著作‘间谍活动的受害者 的报道〈施梯伯，你真是

个有预见的天使！＞，１８５０年底或１８５１年初，克劳泽化名为查理·德·弗略

里以政治流亡者的身分出现于伦敦。他最初颇为潦倒，但自１８５１年起，景况好

转，当他被共产主义者同盟接收为盟员之后〈施梯伯臆想的接收〉，开始曾充任



５ 诽  谤

  科伦共产党人案件结束以后，有人大肆散布——特别是在

美国的德文报刊上——福格特式的诽谤，说我对工人们进行“剥

削”。我的几个住在美国的朋友——约·魏德迈、阿·雅科比博士

（纽约的私人开业医生，科伦共产党人案件的被告之一）和阿·克

路斯（华盛顿合众国海军部职员）发表了一篇文章，详细反驳这种

荒唐诽谤（注有：１８５３年１１月７日于纽约），同时指出，如果问题

是要博得小市民的欢心，那我有权对自己的私事保持沉默。“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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⒇ 务各国政府的代理人；但因进行欺诈而遭到多方责难。”

施梯伯就这样酬谢他的朋友弗略里；此外，上面已经说过，科伦案件结束

后几个月，他因伪造罪在伦敦被判几年苦役。

关于可敬的希尔施，同书第５８页上说：

“ ２６５。威廉·希尔施，汉堡商店伙计。他大概是出于自愿而不是作为流

亡者去伦敦的。〈这种毫无目的的谎言是为了什么呢？要知道，戈德海姆曾经

想在汉堡逮捕他！〉在伦敦同流亡者来往甚密，参加了共产党。他扮演双重角

色，一方面参加革命党的活动，另一方面又为大陆各国政府效劳，充当对付政

治犯和伪币制造者的密探。他在后一种职责中采用极卑鄙的欺诈、撞骗、甚至

伪造，因此必须对他严加防范。他甚至同一些家伙勾结伪造纸币，目的似乎只

为向警察当局揭发有人伪造货币，以取得优厚的奖赏。双方〈警察的和非警察

的伪币制造者？〉逐渐看出他的原形来了。他从伦敦转到汉堡，生活极为潦

倒。”

施梯伯关于他的伦敦的下手们就是这样写的，他曾经不断地发誓保证他

们“诚实和可靠”。而特别有趣的是：这个典型的普鲁士人绝对不可能说出简

单的真理。他完全无法克制自己，不能不在从文件中引来的真假事实之间插

入一些毫无目的的谎言。根据这种职业谎言家——现时这种人比任何时候都

多——的证词，成百成千的人被判处监禁。这也就是现时人们所谓的拯救国

家。



当自己应该面对ｃｒａｐｕｌｅ〔恶棍〕、小市民和堕落的游荡者时，我们

认为沉默对事业是有害的，因此，我们打破了沉默。”６０２

６ 老鼠与青蛙之战

  在我过去引证过的小册子“高尚意识的骑士”的第５页上，可

以看到：

“……１８５１年７月２０日建立鼓动者协会，而在１８５１年７月

２７日成立德国流亡者俱乐部。正是从这一天起……才开始了‘流

亡者 和‘鼓动者 之间的斗争，这一斗争在大洋两岸展开，这是伟

大的老鼠与青蛙之战。

    谁使这架小小的坚琴发出响声？

  那是我吸取振奋人心的词汇的泉源，

  为的我能够用鲜明的色彩，

  来描画世界上从未见过的战斗。

  同命运注定要我歌唱的这次战斗相比，

  一切以往的战斗都只是大宴会上的花朵：

  因为一切有不可思议的勇敢精神的人，

  都在这次光荣的战争中拔剑相斗。

（博雅多“恋爱中的罗兰”第二十七首歌）”６０３

  我并不想在这里细述“这次光荣的战斗”，也不想详谈代表流

亡者协会的哥特弗利德·金克尔和代表新旧大陆的革命同盟的阿

·戈克于１８５２年８月１３日达成的“同盟条约的初步协议”（以这

个标题ｖｅｒｂｏｔｅｎｕｓ〔全文〕发表在所有美国的德文报刊上）。我仅

仅指出一点，除了少数例外，双方的全体议员流亡者都参加了化

６３７ 卡·马 克 思



装舞会（当时每个政党为了顾全体面，都避开卡·福格特之流的

名字）。

德国庸人的西番莲哥特弗利德·金克尔，在结束他的愉快的

革命周游美国的乞讨旅行的时候，发表了“关于德国国民促进革命

贷款的札记”（注有：１８５２年２月２２日纽约州埃耳米腊），其中表

示的观点，至少具有极其简单的好处。哥特弗利德认为，搞革命就

像建铁路一样。只要有钱，要铁路就可以得到铁路，要革命就可以

得到革命。国民的胸中应当怀有革命的热望，而搞革命的人的口袋

里则应当有现金，因此，一切都要看是否有“一支不大的、装备精良

的、有大笔金钱的队伍”。不难看到，英国重商主义之风使这些庸俗

的头脑有了多么荒唐的思路。既然这里的一切，甚至《ｐｕｂｌｉｃｏｐｉｎ

ｉｏｎ》〔“舆论”〕，都是靠股份制造的，那为什么不来一个“促进革命”

的股份公司呢？

科苏特当时同样在美国为革命求乞，哥特弗利德在同他公开

会面时，颇为文雅地说：

  “赠送的自由，即使来自执政者您的纯洁之手，对我来说也是一块干硬的

面包，我将用
·
我
·
的
·
羞
·
愧的眼泪来湿润它。”

  因此，这个对礼物如此挑剔的哥特弗利德向执政者保证，如果

执政者用右手把“来自东方的革命”奉送给他，那末他，哥特弗利德

将用右手把“来自西方的革命”作为等价物交给执政者。七年后，这

个哥特弗利德在他自己创办的“海尔曼”周报上说，他是一个罕见

的始终如一的人，他在拉施塔特军事法庭上曾宣布摄政王是德国

皇帝，他就经常遵守着这句格言。

原来的三执政之一、革命贷款的出纳员奥斯卡尔·赖辛巴赫

伯爵，于１８５２年１０月８日在伦敦公布了一份收支决算，声明他将

７３７福格特先生——十二、附录



辞去这一事务，并且说：“无论如何，我不能也不会把钱移交给金克

尔等公民”。同时，他建议股东们把贷款的临时收据兑换库存现金。

他说，辞去出纳员职务等等

  是出于政治上和法律上的考虑…… 贷款的设想落空了。只有而且必须

着手贷款才能兑现的两万美元因而没有筹到…… 创办一种杂志以作思想宣

传的建议，没有得到响应。只有政治骗子和革命狂人才会认为现在贷款可以

完成，认为目前有可能对各党派同样公正地、从而是大公无私地、真正革命地

把钱加以应用”。

  但是，哥特弗利德的革命信念不是这样容易动摇的，他为此搞

到了一个“决议”，使他能够用另一种招牌来继续他的事业。

赖辛巴赫的那份决算中包含着有趣的材料。

他说：“后来由委员会付给别人而不是付给我的那些款项，不能让保证人

负责，这一点我已经提请委员会在凭据兑现和结账时注意。”

  根据他的ｃｏｍｐｔｅｒｅｎｄｕ〔决算〕，收入共有１５８７镑６先令４

辨士，其中有伦敦２镑５先令，有德国９镑。支出共计５８４镑１８先

令５辨士，开支项目如下：金克尔和希尔盖特纳尔的旅费２２０镑；

其他人的旅费５４镑；石印机１１镑；印制临时收据１４镑；石印通

讯、邮费等１０６镑１先令６辨士；根据金克尔的指示等支出１００镑。

革命贷款只有１０００镑，哥特弗利德·金克尔把它存入韦斯明

斯特银行以备即将成立的德国临时政府最初的支付需要。尽管如

此，为什么临时政府始终没有成立呢？或许德国认为，现有的３６个

政府已经够它受的了。

未落入伦敦中央金库的一些美国贷款至少在某些场合找到了

爱国用途，例如，１８５８年春天哥特弗利德·金克尔交给卡尔·布

林德先生１００镑，要他把这笔钱变成“激进传单”等等。

８３７ 卡·马 克 思



７ 反对帕麦斯顿的论战

１８５６年５月６日于设菲尔德考恩西耳大厅

博士：

您在“人民报”上发表了对卡尔斯文件的卓越ｅｘｐｏｓé〔叙述〕，鉴于您对

公众的这一巨大贡献，设菲尔德外交事务委员会委托我向您表示热烈的感

谢。

谨致

敬礼

书记 威·赛普尔斯

致卡尔·马克思博士①

８ 安·谢尔策尔先生的声明

  安·谢尔策尔先生自三十年代起就参加工人运动，享有声誉，

１８６０年４月２２日他从伦敦写信给我：

“尊敬的公民：

在福格特小册子的卑鄙谎言和无耻诬蔑中，有一处涉及我个人，我不能

不对此提出抗议。在６月２日‘瑞士商业信使报 第１５０号的附刊上刊印的文

件库７号中这样说：‘我们知道，目前伦敦正在采取新的步骤。有安·谢·

……签名的信件从该地寄给名个团体和个人等等 。看来，这些‘信件 使卡

·福格特先生在他的书中的另一个地方这样写道：‘今年（１８５９）年初似乎出

现了政治宣传的新地盘。这一机会立刻被利用来尽可能地重新赢得一些影

响。这方面的策略多年来未曾改变。像一支古老的歌曲所说的“谁都一点也不

９３７福格特先生——十二、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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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的一个委员会，通过同样完全不为人所知的主席或书记分发信件等等。

经过这种方法的试探之后，有几个“流浪弟兄”在一个地区内出现了，他们立

即着手组织秘密团体。别人准备损害其名誉的那个协会，却丝毫不知道几个

人搞团体的阴谋；甚至以协会名义发出的通讯，协会多半也完全不知道；但

是，信中总是说“我们的协会”等等。后来不可避免的、根据截获的文件进行的

警察侦讯，也往往是针对整个协会的等等。

为什么卡尔·福格特先生不把他在文件第７号中所引用的信件全部转

载出来呢？为什么他没有把他所根据的来源‘探测 一下呢？他本来不难了

解，公开的伦敦工人教育协会在公开的会议上指定了一个通讯委员会，我曾

经荣幸地被选入该委员会。既然福格特先生谈到不为人所知的书记等等，那

末我是很乐于不为他所知的，但是，我可以满意地说，成千的德国工人都知道

我，这些工人从福格特现在所诽谤的人们那里获得科学知识。时代变了。秘密

结社的时期已经过去。当工人协会内公开讨论各种问题而每次会议都有局外

人作为来宾列席的时候，再谈论秘密会社或小团体就是荒谬的了。由我签名

的信总是起草得任何人也不会因之受到丝毫损害。对我们在伦敦的德国工人

来说，重要的只是了解大陆上的工人协会的情绪，创办一家能够捍卫工人阶

级利益并同敌对阵营的雇佣文丐作斗争的报纸。当然，没有一个德国工人会

想到去为某个波拿巴的利益进行活动，能够这样做的只有福格特之流的人

物。我们肯定比福格特先生更为憎恨奥地利的专制制度，但是，我们并不期望

由外国专制君主来使它崩溃。各国人民都应当自己解放自己。福格特先生认

为自己有权采取的手段，恰恰是我们用来反对他的阴谋而被他看做是犯罪行

为的那种手段，这不是怪事吗？如果福格特先生断言，他没有从波拿巴那里领

取薪金，办报的钱是从民主派手中得来的，并且想以此为自己开说，那末，像

他这样有学识的人，怎么能够愚蠢到去指责和怀疑那些关心自己祖国的幸福

和为创办报纸作宣传的工人们呢？

顺致崇高的敬意

安·谢尔策尔”

０４７ 卡·马 克 思



９ 刊登在１８５９年５月２７日“自由
新闻”上的布林德的文章

  ＴｈｅＧｒａｎｄＤｕｋｅＣｏｎｓｔａｎｔｉｎｅｔｏｂｅＫｉｎｇｏｆＨｕｎｇａｒｙ①

Ａ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ｅｎｔ，ｗｈｏｅｎｃｌｏｓｅｓｈｉｓｃａｒｄ，ｗｒｉｔｅｓａｓｆｏｌｌｏｗｓ：—

Ｓｉｒ，—Ｈａｖｉｎｇｂｅｅｎ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ｔｈｅｌａｓｔｍｅｅｔｉｎｇｉｎｔｈｅＭｕｓｉｃ

Ｈａｌｌ，Ｉｈｅａｒｄｔｈｅ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ｍａｄｅｃｏｎｃｅｒｎｉｎｇｔｈｅＧａｒａｎｄＤｕｋｅ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ｉｎｅＩａｍａｂｌｅｔｏｇｉｖｅｙｏｕａｎｏｔｈｅｒｆａｃｔ：—

Ｓｏｆａｒｂａｃｋａｓｌａｓｔｓｕｍｍｅｒ，ＰｒｉｎｃｅＪéｒｏｍｅＮａｐｏｌéｏｎｄｅｔａｉ

ｌｅｄｔｏｓｏｍｅｏｆｈｉｓｃｏｆｉｄａｎｔｓａｔＧｅｎｅｖａａｐｌａｎｏｆａｔｔａｃｋａｇａｉｎｓｔ

Ａｕｓｔｒｉａ，ａｎｄ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ｒｅａｒｒａｎｇｅｍｅｎｔｏｆｔｈｅｍａｐｏｆＥｕｒｏｐｅＩ

ｋｎｏｗｔｈｅｎａｍｅｏｆａＳｗｉｓｓｓｅｎａｔｏｒｔｏｗｈｏｍｈｅｂｒｏａｃｈｅｄｔｈｅｓｕｂ

ｊｅｃｔ Ｐｒｉｎｃｅｊéｒｏｍｅ，ａｔｔｈａｔｔｉｍｅ，ｄｅｃｌａｒｅｄｔｈａｔ，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ｔｏｔｈｅ

ｐｌａｎｍａｄｅ，ｔｈｅＧｒａｎｄＤｕｋｅＣｏｎｓｔａｎｔｉｎｅｗａｓｔｏｂｅｃｏｍｅＫｉｎｇｏｆ

Ｈｕｎｇａｒｙ

Ｉｋｎｏｗ ｆｕｒｔｈｅｒｏｆａｔｔｅｍｐｔｓｍａｄｅ，ｉｎｔｈｅｂｅｇｉｎｎｉｎｇｏｆｔｈｅ

ｐｒｅｓｅｎｔｙｅａｒ，ｔｏｗｉｎｏｖｅｒｔｏｔｈｅＲｕｓｓｏＮｕｓｓｏＮａｐｏｌｅｏｎｉｃｓｃｈｅｍｅ

ｓｏｍｅｏｆｔｈｅｅｘｉｌｅｄＧｅｒｍａｎ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ｓ，ａｓｗｅｌｌａｓｓｏｍｅｉｎｆｌｕｅｎｔｉａｌ

ＬｉｂｅｒａｌｓｉｎＧｅｒｍａｎｙＬａｒｇｅｐｅｃｕｎｉａｒｙ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ｓｗｅｒｅｈｅｌｄｏｕｔ

ｔｏｔｈｅｍａｓａｂｒｉｂｅＩａｍｇｌａｄｔｏｓａｙｔｈａｔｔｈｅｓｅｏｆｆｅｒｓｗｅｒｅｒｅｊｅｃｔ

ｅｄｗｉｔｈｉｎｄｉｇｎａｔｉｏｎ

１０ 奥尔格斯先生的信

尊敬的先生：

我今天得到李卜克内西先生的通知，说您愿把一份关于反对福格特的传

１４７福格特先生——十二、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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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的来源经过的司法文件提供我们使用。我恳切地请求您尽速把这一文件寄

来，以便我们能够把它提交法庭。寄时并请挂号，一切费用当由我们负担。此

外，敬爱的先生，自由党有时对“总汇报”是估计不足的；我们（编辑部）在忠实

干政治信念方面已经受了各种考验。如果您的判断不是根据某一篇文章，而

是根据我们的全部工作，那您就会确信，没有任何一家德国报纸像我们这样

从容不迫地但是坚持不懈地为德国人民的统一和自由、强盛和文明、精神上

和物质上的进步，为提高他们的民族感和道德水平而努力工作，也没有一家

报纸获得比我们更大的成果。您必须根据效果来判断我们的活动。再次恳求

您盛情地满足我的要求。

顺致崇高的敬意

忠实于您的 海尔曼·奥尔格斯

１０月１６日于奥格斯堡

  同一天写的第二封信只是第一封信的摘要，如奥尔格斯先生

所说：“为更慎重起见，也已寄走”；这封信中包含同样的要求，即请

把“李卜克内西先生所说的、您要提供我们使用的一份关于反对福

格特的著名传单的来源的文件立即寄来。”

１１ 反对卡·布林德的通告信

  这里只引用我在１８６０年２月４日写的反对布林德的英文通

告信①的最后一段：

“在我采取进一步措施以前，我想揭穿那些显然是同福格特暗

中勾结的家伙。因此，我公开宣布，布林德、维耶、霍林格尔证明匿

名传单不是在索荷区利奇菲耳德街３号霍林格尔印刷所印刷的声

明是蓄意的谎言。第一，以前在霍林格尔那里当过排字工人的费格

２４７ 卡·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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勒先生准备宣誓证明，上述传单是在霍林格尔印刷所印刷的，是布

林德先生亲笔写的，并且有一部分是霍林格尔亲自排版的。第二，

通过法律手绩可以证实，这个传单和‘人民报 上的那篇文章是用

同一个活字版印出的。第三，将会证实，维耶并没有在霍林格尔那

里连续工作十一个月，尤其是印这个传单时他没有在他那里工作。

最后，还可以举出一些证人，维耶本人曾向这些人承认，是霍林格

尔要他在‘奥格斯堡报 上发表的分明是虚假的声明上签名的。据

此，我再一次指出上述卡尔·布林德是预谋的造谣者。

卡尔·马克思”

摘自２月３日的伦敦“泰晤士报”①

  Ｖｉｅｎｎａ，Ｊａｎｕａｒｙ３０ｔｈ—ＴｈｅＳｗｉｓｓ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Ｖｏｇｔｐｒｅｔｅｎｄｓｔｏｋｎｏｗ

ｔｈａｔＦｒａｎｃｅｗｉｌｌｐｒｏｃｕｒｅｆｏｒＳｗｉｔｚｅｒｌａｎｄＦａｕｃｉｇｎｙ，ＣｈａｂｌａｉｓａｎｄｔｈｅＧｅｎ

ｅｖｅｓｅ，ｔｈｅｎｅｕｔｒａｌ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ｓｏｆＳａｖｏｙ，ｉｆｔｈｅＧｒａｎｄＣｏｕｎｃｉｌｏｆｔｈｅ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ｗｉｌｌｌｅｔｈｅｒｈａｖｅｔｈｅｆｒｅｅｕｓｅｏｆｔｈｅＳｉｍｐｌｏｎ

１２ 费格勒的ＡＦＦＩＤＡＶＩＴ

  特此声明如下：

经“人民报”（当时在伦敦出版的德文报纸）后来在１８５９年６月１８日第７

号上转载并再次在奥格斯堡“总汇报”（“奥林斯堡报”）上转载的德文传单“警

告”，部分是伦敦索荷区利奇菲耳德街３号菲德利奥·霍林格尔先生排版的，

部分是当时在菲德利奥·霍林格尔先生那里工作的我本人排版的，而且这一

传单是在伦敦索荷区利奇菲耳德街３号菲·霍林格尔先生的印刷所印刷的。

３４７福格特先生——十二、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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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传单的原稿是卡尔·布林德先生的亲笔。我曾看到，菲·霍林格尔先生

把传单“警告”的样样交给住在伦敦索荷区教堂街１４号的威廉·李卜克内西

先生。菲·霍林格尔先生最初曾犹豫是否要把校样交给威·李卜克内西先

生，在李卜克内西先生离开以后，他就向我和我的同事约·弗·维耶表示后

悔，说不该把校样交出去。

１８６０年２月１１日在密多塞克斯郡弯街治安法庭当面对我作以上声明。

首都治安法官托·亨利。

阿·费格勒①

盖  章

１３ 维耶的ＡＦＦＩＤＡＶＩＴ
②

ＯｎｅｏｆｔｈｅｆｉｒｓｔｄａｙｓｏｆＮｏｖｅｍｂｅｒｌａｓｔ—Ｉｄｏｎｏｔｒｅｃｏｌｌｅｃｔ

ｔｈｅｅｘａｃｔｄａｔｅ—ｉｎｔｈｅｅｖｅｎｉｎｇｂｅｔｗｅｅｎｎｉｎｅａｎｄｔｅｎｏｃｌｏｃｋＩｗａｓ

ｔａｋｅｎｏｕｔｏｆｂｅｄｂｙ ＭｒＦ Ｈｏｌｌｉｎｇｅｒ，ｉｎ ｗｈｏｓｅｈｏｕｓｅＩｔｈｅｎ

ｌｉｖｅｄ，ａｎｄｂｙｗｈｏｍＩｗａｓｅｍｐｌｏｙｅｄａｓ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ｏｒＨ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ｅｄ

ｔｏ ｍｅａｐａｐｅｒｔｏ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ｔｈａｔ，ｄｕｒｉｎｇｔｈｅｐｒｅｃｅｄｉｎｇｅｌｅｖｅ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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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 摘自诉讼文件

  临时政府。法兰西共和国。自由、平等、博爱。

      以法国人民的名义

１８４８年３月１日于巴黎

勇敢而正直的马克思：

法兰西共和国是所有自由之友的避难所。暴政把您放逐，自由的法兰西

向您、向所有为神圣事业和各国人民的友好事业而斗举的人们敞开着大门。

法国政府的每一代表都应当以这种精神来理解自己的职责。

致兄弟般的敬礼

临时政府委员 斐迪南·弗洛孔①

１８４８年５月１９日于布鲁塞尔

亲爱的马克思先生：

我非常高兴，从我们的朋友维尔特那里获悉您准备在科伦出版“新莱茵

报”，该报的计划他已经给我了。必须让这一报纸使我们能在比利时了解到德

国民主事业的情况，因为从“科伦日报”、奥格斯堡“总汇报”、从我们在布鲁塞

尔能够得到的德国其他贵族报纸以及从我们的“比利时独立报”（该报的所有

特约通讯都是以符合我们的资产阶级贵族利益的观点写成的）上都不可能了

解到关于这方面的可靠消息。维尔特先生告诉我，他准备去科伦同您一起参

加创办“新莱茵报”的工作。他以您的名义答应把该报寄给我，由我寄“社会辩

６４７ 卡·马 克 思

① 原著所附的弗洛孔的这封信是法文。——编者注



论报”６０４给您作为交换。我也非常希望就我们两国的共同事业和您变换信件。

为了两国的利益，必须使比利时人和德国人彼此不致生疏，因为正在法国酝

酿的事件必将提出有关我们两国的问题。我在巴黎呆了十来天后回到这里，

在那期间我曾经尽最大努力去了解这个伟大首都的情况。在那里停留的最后

几天，我了解到了五月十五日事件的内情。我甚至出席过国民议会的会议，正

好在开会时人民闯进会场里来了…… 我观察了巴黎人民所采取的立场，听

到了法兰西共和国当前的主要活动家的讲演，于是我明白，资产阶级情绪中

将出现对二月事件的强烈反应；毫无疑问，五月十五日事件将会加速这种反

应。但是，这又无疑将很快引起新的人民起义…… 法国不久就会求助于战

争。为了对付这一情况，我们应当考虑在这里和在您那里我们的共同行动。如

果战争首先向意大利发动，我们将得到一个喘息的机会，……如果战争的矛

头立刻指向我们的国家，那末我还不知道我们应当怎样做，在这种情况下我

们需要听取德国人的建议…… 现在我准备在星期日的“社会辩论报”上发表

您即将出版新报纸的消息…… 我打算今年６月底去伦敦。如果您有机会给

您在伦敦的朋友写信的话，劳驾请他们接待我。

            最忠实于您的

律·若特兰律师①

１８６０年２月１０日于布鲁塞尔

亲爱的马克思：

很久没有得到您的消息，接到您最近的来信非常高兴。您抱怨事情进行

缓慢和我没有立即答复您向我提出的问题。怎么办呢，岁数愈大就愈懒得动

笔了。但是，我希望您相信我的观点和感情是始终未变的。我看到，您的最近

一封信是由您口授而由您的亲近的秘书，您的可爱的夫人笔录的，那末，马克

思夫人还没有忘记这个布鲁塞尔的老隐士。请向她转达我衷心的问候。

亲爱的同志，请保持您对我的友谊。

致兄弟般的敬礼

列列韦尔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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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原著所附的列列韦尔的这封信是法文。——编者注

原著所附的若特兰的这封信是法文。——编者注



１８６０年２月１１日于伦敦肯辛顿剑桥广场５号

亲爱的马克思：

我在“国民报”上读到反对您的一些卑鄙龌龊的文章，这些文章作者的谎

言和恶意使我深为震惊。我认为，每个认识您的人都有义务——尽管这种证

明是多么多余的——对您的高尚、正直和大公无私的品德给以应有的评价。

我感到自己有双重义务：我记得，您多年来曾经毫无报酬地给我的小型杂志

“寄语人民”６０５、后来又给“人民报”写过许多文章，这些文章对人民的事业十

分重要，对报纸是非常宝贵的。请允许我表示这一希望：请您严厉地惩罚那对

您进行诽谤的卑鄙和怯懦的人。

我的亲爱的马克思，请接受我的最衷心的敬意

厄内斯特·琼斯

致卡尔·马克思博士①

１８６０年３月８日于纽约“论坛报”编辑部

敬爱的先生：

在答复您的要求的时候，我非常高兴地告诉您，我个人知道您同美国的

各种出版物有联系。大约在九年前，我邀请您为“纽约论坛报”撰稿，从那时起

这种撰稿工作就没有间断。就我记忆所及，您经常为我们写稿：从没有一星期

间断。您不仅是我们报纸的最宝贵的撰稿人之一，而且也是报酬最优厚的撰

稿人之一。我可以指出的您的唯一缺点是，您有时表现了对美国报纸来说是

太过分的德国人的感情。这一点在对俄国和法国问题上都表现出来过。在涉

及沙皇制度和波拿巴主义问题时，我有时感到，您对德国的统一和独立表现

了过多的兴趣和过大的关心。在最近的意大利战争问题上，这一点大概表现

特别明显。在同情意大利人民方面，我和您是完全一致的；我和您一样不信任

法国皇帝的诚意，一样不相信他会给意大利自由，但是，我并不像您和其他德

国爱国者那样，认为德国的情况令人耽心。

我必须补充一点，您在所有经过我手的您的文章中，对劳动阶级的幸福

和进步一直表示最深切的关怀，您的许多文章都是直接论述这个问题的。

８４７ 卡·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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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五六年来，我不止一次地充当中间人，把您的作品交给“普特南氏月

刊”６０６（一家水平很高的文学刊物）以及“美国新百科全书”（我也是它的编辑，

您曾经给它寄来过一些非常重要的文章）。

如果您还需要其他的说明，我乐意为您效劳。

      现在仍然忠实于您的

“纽约论坛报”主编 查理·安·德纳

致卡尔·马克思博士①

１５ 丹屠出版的小册子

  我已经指出，丹屠出版的小册子成了德国的达一达从中汲取

世界史方面的智慧，特则汲取“拿破仑的救世政策”方面的智慧的

源泉。“拿破仑的救世政策”本来是“民主主义者”弗·察贝尔的最

近一篇社论中的用语。法国人自己怎样评价和认识这些小册子，可

以从巴黎周刊“星期日邮报”１８６０年１０月１４日第４２号的一段摘

录中看出：

  “至于当前情况，你随便拿起十本小册子，就会看到其中至少有九本的构

思、整理和写成……是经过谁呢？经过职业小说家、写歌曲的、作轻歌剧的和

教堂杂役！

报上谈论起北方各大国之间的秘密会谈，谈论起正在复活的神圣同盟了

吗？那好，于是便有一位令人喜欢的、文艺性相当高的、甚至（在当时）是相当

自由主义的歌曲作者跑到丹屠先生那里，给他一本按格朗基奥先生的文章改

写出来的又臭又长的小册子，其响亮的标题是‘联合 。利美腊克先生对同英

国结盟也许表示过不满吧？那好，立刻便有一位得过格雷哥里大帝勋章的沙

特勒（从他的风格判断，他是某个教堂的杂役）登载了或者转载了一篇关于

‘英国对法国的罪行和过失 的可笑的长篇报告。‘吉耳里教父 ６０７
的作者（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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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门·阿布）已经认为必须用普鲁士君主制度的政治秘密来教育我们，他在

剧院遭到惨败后又来向柏林议会提出明智的建议。据说，克莱维尔先生最近

打算澄清被贝利先生弄得非常混乱的巴拿马地峡问题；毫无疑问，在１０月

２１日的王公会晤之后数日，我们所有书店的橱窗里都会出现一种华丽的玫

瑰色的小册子，它的标题是‘由歌剧院芭蕾舞班写的华沙会见记 。

文学小神们之侵入政治领域，初看不可理解，却是同许多原因有联系的，

这里只举一个最直接最明显的原因。

在智慧和感情几乎普遍衰退的情况下，这些从事使读者开心的可悲职业

的先生们，不知道怎样才能震动和唤醒他们的读者。他们总是不断重复他们

老一套的幽默歌曲和笑话。他们自己也像他们要为之解闷的那些人一样受到

苦闷、悲伤和沮丧的煎熬。正是由于他们已经无计可施，才在绝望中有的去写

交际花回忆录，有的去写外交小册子。

然后，某位从未认真研究过一小时政治的和内心根本没有任何信念影子

的耍笔杆的冒险家突然对自己说：‘我得掀起一场轩然大波！要使那些本能上

回避我的人都来注意我，我该做些什么呢？写一本关于列奥塔尔事件的小册

子还是关于东方问题的小册子？应当向惊异的世界去揭露我从来没有去过的

女客厅的秘密还是我更不熟悉的俄国政治问题的秘密？应当用伏尔泰的风格

来表露自己对名声败坏的女人们的忧伤，还是用福音书的风格来表达对于受

到伊斯兰教的狂热迫害、掠夺和屠杀的不幸的马龙派的悲哀？应当写里格尔

博什小姐的赞美诗还是教皇世俗政权的辩护书？我坚决选择政治。我用国王

和皇帝来娱乐我的读者，比用荡妇好得多。我们的名士派的编外人员在说过

这番话以后，就去翻阅‘通报 ，在交易所的柱廊下蹓跶了几天，拜访了一些官

吏，终于摸清了首都的好奇心或宫廷的兴致的风向；然后就选择这股风可以

适当吹满的一个标题，于是他的大功就告成了。现在他的书可以认为已经写

好了；因为目前在小册子里只有两种东西是重要的：一是标题，一是作者和

‘上等人物 之间可能有的那种关系。

知道了这些情况，还需要对充斥市场的小册子的价值加以说明吗？如果

有一天你能鼓足全部勇气把它们从头到尾读一遍，你会为它们的作者所表现

的空前无知、不可容忍的轻率、甚至道德堕落而惊异不止。这里我所说的还不

是其中最坏的…… 每年水平都有所降低，每年都暴露出精神退化的新现象，

每年都增加一些使我们感到羞愧的文学上的耻辱。事情已经到了这样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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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甚至最乐观的人有时也对前景表示怀疑，并忧心忡忡地自问：我们能够摆

脱这种处境吗？”

  上面我引用了“国民报”关于“拿破仑的救世政策”的一段

话。“曼彻斯特卫报”６０８——它以报道的消息多半准确可靠而闻名

全英国——驻巴黎的一个通讯员以独特的方式报道了这样一则趣

闻：

  《Ｐａｒｉｓ，Ｎｏｖｅｍｂｅｒ，８…ＬｏｕｉｓＮａｐｏｌｅｏｎｓｐｅｎｄｓｈｉｓｇｏｌｄｉｎｖａｉｎｉｎｓｕｐ

ｐｏｒｔｉｎｇｓｕｃｈｎｅｗｓｐａｐｅｒｓａｓｔｈｅ《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Ｚｅｉｔｕｎｇ》》（路易 拿破仑在支持像

“国民报”这样的报纸方面白白浪费了自己的金钱。）（１８６０年１１月１２日“曼

彻斯特卫报”）

  不过，我认为一向消息灵通的“曼彻斯特卫报”的通讯员这一

次却弄错了。据说，弗·察贝尔为了证明他没有被奥地利收买，已

投入波拿巴派的阵营。至少柏林是这样告诉我的。同邓斯之歌中

的简直一模一样！

１６ 补遗

（ａ）卡尔·福格特和“水泥”公司

正当最后几个印张付印的时候，我偶然得到了“时代呼声”

（１８６０年）１０月号。流亡的议员的机关报“德国月刊”过去的出版

者，从而在某种程度上说是“流亡的帝国摄政”的文化上司的阿·

科拉切克，在第３７页上谈到他的朋友卡尔·福格特时说：

  “日内瓦‘水泥 股份公司（参加经营的不是别人，正是卡尔·福格特先

生自己）建立于１８５７年，而１８５８年股东们就已经一文不名，检察官立即以欺

诈罪监禁了一位经理。进行逮捕的时候福格特先生正在伯尔尼，他急忙赶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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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被捕者被释放了，案件暗中了结，‘以免出丑 ，但股东们却损失了一切。照

这个例子来看，不能说财产在日内瓦是受到足够保护的，卡尔·福格特先生

在这方面的错误就显得更奇怪了，因为像我们前面所说的，他是上述公司的

理事之一；然而，在法国如有这类案件就到理事中间去寻找罪犯，把他们关进

监狱并用他们的财产来满足股东们在民事诉讼中的要求。”

  约·菲·贝克尔在他的信中（第十章）谈到使詹姆斯·法济先

生投入十二月怀抱的银行事件，那就用它来同这事比较一下吧。这

种细节极有助于解决小拿破仑如何成了他那时代的最伟大人物之

谜。大家知道，小拿破仑本人不得不在ｃｏｕｐｄéｔａｔ〔政变〕和……克

利希６０９之间进行选择。

（ｂ）科 苏 特

  下面摘录的同科苏特谈话的记录确凿地证明，科苏特对俄国

是匈牙利的主要危险这点了解得多么清楚。这篇记录是现在

ＨｏｕｓｅｏｆＣｏｍｍｏｎｓ〔下院〕的最有名的激进派议员之一作的。

  “１８５４年５月３０日晚在……同科苏特先生谈话的记录

……恢复匈牙利的严格法制（他说，即科苏特说）可以重建匈牙利和奥

地利的联盟并阻止俄国在匈牙利找到同盟者。他（科苏特）将丝毫不反对恢

复法制。他准备劝告他的同胞，当这种恢复可以达到的时候，就要充满信任

地接受它，他保证自己决不会妨碍这种转变。他本人不打算返回匈牙利。他

本人不想促使奥地利采取这种方针，因为他不相信奥地利将回到法制，除非

到了万不得已的地步。他允许我说这就是他的观点，必要时，他将公开证实

这种观点，但是由于他不指望奥地利会自愿放弃它那传统的中央集权计划，

他不会提出任何建议…… 要是１８４８年，他是会同意派遣匈牙利军队去击退

皮蒙特人的攻击的〈科苏特先生在１８４８年走得更远，他靠在佩斯的议会中的

一篇激烈讲话，做到派匈牙利军队去镇压意大利的“叛乱者”〉，但是，他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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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利用这些军队来占领奥地利的意大利，就像他不会允许外国军队进入匈牙

利一样。”①

  一切时代，人民创造神话的幻想力都表现在发明“伟人”上面。

最有说服力的这类例子毫无疑问是西蒙·玻利瓦尔。至于科苏特，

例如，他被人颂扬为消灭匈牙利封建制度的人。然而他同三项伟大

措施（实行普通征税、废除农民的封建义务、无偿地取消教会什一

税）毫无关系。普遍征税的法案（首先免除了向贵族征税）已经由瑟

美列提出；废除徭役等法案由萨博耳奇的议员博尼什提出，而什一

税则是教会通过它的叶凯尔法鲁希神甫自己放弃的。

（ｃ）艾德门·阿布“一八六○年的普鲁士”

  我在第八章末尾表示了这种看法：艾·阿布的小册子“一八六

○年的普鲁士”或如最初用的标题“拿破仑第三和普鲁士”，是重新

译回法文的达 达·福格特用德文编写的丹屠小册子的摘要。对这

种看法所能提出的唯一怀疑是，这位遭受失败的喜剧作家艾·阿

布根本不懂德文。但是，难道吉耳里ｃｏｍｐèｒｅ〔教父〕不能在巴黎找

一位ｃｏｍｍèｒｅａｌｌｅｍａｎｄｅ〔德国教母〕吗？谁可能是这位ｃｏｍｍèｒｅ，

还是一个谜。大家知道，“一八六○年的普鲁士”这一小册子是作为

路易·波拿巴的巴登 巴登之行６１０的记要发表的；这本小册子应

当事先把他的建议告诉摄政王并向普鲁士说明，像小册子的结束

语中所说的，普鲁士有十二月二日制度这个《ｕｎａｌｌｉéｔｒèｓｕｔｉｌｅｑｕｉ

ｅｓｔｐｅｕｔｅｔｒｅａｐｐｅｉé àｌｕｉ（Ｐｒｅｕβｅｎ）》《ｒｅｎｄｒｅｄｅｇｒａｎｄｓ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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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ｏｕｒｖｕｑｕｅｌｌｅｓｙｐｒèｔｅｕｎｐｅｕ》〔“非常有用的同盟者，也许，这个

同盟者的职责就是替它〈普鲁士〉大力效劳，只要它稍稍迁就的

话”〕。《ｐｏｕｒｖｕｑｕｅｌｌｅｓｙｐｒèｔｅｕｎｐｅｕ》译成德文就是：“在普鲁士

把莱茵省卖给法国的条件下”；这个秘密已被艾·阿布在１８６０年

春天用法文（见第九章“代理机构”）在“民论报”上透露。在这种足

以加重别人罪过的情况下，我不应当根据简单的猜测，就把某人说

成是艾·阿布这位失败的喜剧作家和丹屠出版的小册子的作者的

德国提词人。但是，现在我有权声明，吉耳里ｃｏｍｐèｒｅ〔教父〕的德

国ｃｏｍｍèｒｅ〔教母〕不是别人，正是福格特的温存的库尼贡达——

特利尔的路德维希·西蒙先生。对阿布的小册子写过著名的回答

的那位伦敦的德国流亡者①未必猜到了这一点！
６１１

４５７ 卡·马 克 思

① 西·路·波克罕。——编者注



卡·马 克 思

给“总汇报”编辑的信

１８５９年１０月１９日于［伦敦］

哈佛斯托克小山梅特兰公园

格拉弗顿坊９号     

阁下：

我参加德国报刊工作时，攻击过“总汇报”，“总汇报”也攻击过

我。但当“总汇报”履行在我看来是报刊的首要职责，即揭发招摇撞

骗的职责时，决不会有碍于我尽力帮助它。附去的文件，要是在伦

敦这里，是具有司法文件的作用的①。不知在奥格斯堡是否如此。

我之所以要取得这份文件，是因为布林德不肯承认他向我和其他

人说过的话，我把这些话又告诉了李卜克内西，他对匿名传单里所

进行的揭露也就毫不怀疑了。

您的顺从的仆人 卡尔·马克思博士

载于１８５９年１０月２７日

“总汇报”第３００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总汇报”

５５７

① 有关此点见本卷第５１４—５１７页。——编者注



卡·马 克 思

致“改革报”、“人民报”和

“总汇报”编辑部的声明６１２

１８５９年１１月７日于伦敦

我从汉堡的一位朋友寄给我的“自由射手”第１３２号中看出，

爱德华·梅因认为他有责任以他那公认的权威干预福格特案件。

他的逻辑的Ｈｏｒｓｅｐｏｗｅｒ〔马力〕，或者更正确些说，他的逻辑的

ｄｏｎｋｅｙｐｏｗｅｒ〔驴力〕集中表现在这样一个极妙的论断上：既然他

同布林德的关系很好，而布林德却没有给他寄去匿名传单的副本，

可见我给奥格斯堡“总汇报”寄去的原本一定是ｆａｌｓｕｍ〔假货〕。

由于他还有一点儿小聪明，他自然避免直截了当地这样说；他是

转弯抹角地说的。

不过，我希望爱德华·梅因先生能够证明我的时间毫无价值，

因此，我可以用攻击德国庸俗民主派这样的事情来把它浪费掉。

从１８５０年底起，我就同伦敦的德国流亡团体断绝了一切关

系，这个团体团结的唯一基础是同我作对，在我抽去这一基础之

后，这个团体就立即瓦解了。由于像梅因这样一些代理人的努力，

例如他公开鼓动支持金克尔派反对卢格派，瓦解的过程就特别加

速了。那以后的９年中，我一直是“纽约论坛报”的撰稿人，这家报

纸有２０万订户，读者范围大致同“自由射手”相同。我是否有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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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过哪一位德国的庸俗民主主义者？我是否用片言只语回敬过

对我的卑鄙攻击？虽然过去５年中，德国报刊，特别是美国的德文

报刊，曾满纸是这些英雄好汉们对我的攻击。

不错，这期间我攻击过爱德华·梅因先生有责对之敬仰的“伟

大的”民主主义者，但我没有诽谤过他们。例如，我攻击过伟大的民

主主义者帕麦斯顿勋爵。由于不仅英国的派系不同的报纸——从

宪章派的“人民报”到乌尔卡尔特先生的“自由新闻”都刊载了我的

“诽谤”，而且伦敦、设菲尔德和格拉斯哥没有我的参与就把它翻印

了至少１５０００个单行本，我的罪过就更加不可宽恕了。此外，我在

这时期还揭露过伟大的民主主义者路易·波拿巴，最初是在我的

德文著作（“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这一著作虽然在德

国境内到处遭到没收，但在美国流传很广，当时伦敦的宪章派机关

报刊登过它的摘要６１３。我直到今天还在“论坛报”上“诽谤”“伟大的

民主主义者”波拿巴，分析他的财政制度，他的外交，他的作战方

法，他的ｉｄéｅｓｎａｐｏｌéｏｎｉｅｎｎｅｓ〔拿破仑观念〕。路易·波拿巴给“纽

约时报”寄过一封公开信，感谢它对这些“诽谤”攻击进行了反击。

七年前，我在“揭露共产党人案件”一书中甚至揭露了“伟大的民主

主义者”施梯伯，该书在巴登—瑞士边境上被毁掉了。这一点，梅因

先生怎么也得谅解我的。现在这种诽谤是符合民主作风了，因为它

是在“上司的恩许”下散布的。除了爱德华·梅因先生的报纸以外，

约瑟夫·杜蒙先生在科伦的报纸①也证明我常常弄错时间。１８４８

年和１８４９年，当我敢于在“新莱茵报”上出面来维护匈牙利、意大

利和波兰民族时，指摘和叫嚣得最凶的是谁呢？不正是的约瑟夫·

７５７致“改革报”、人民报”和“总汇报”编辑部的声明

① “科伦日报”。——编者注



杜蒙先生在科伦的报纸吗？不错，当时路易 拿破仑·波拿巴还没

有把“自由主义的”恩惠赐予各民族。至于“新莱茵报”过去的编辑

们始终未改变自己的观点，这是从前的约瑟夫·杜蒙先生、现在的

朱泽培·德尔·蒙特从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在战争初期发表的

“波河与莱茵河”，一书中也看出了的。对于“狭义的”爱德华·梅因

式的民主，我在经过九年的不加理睬之后，只不过表示了两次（而

且是最近）：一次是反对科苏特，另一次是反对哥特弗利德·金克

尔先生。的确，我在“人民报”上对金克尔在“海尔曼”中的漂亮词句

从纯粹文法观点上提出过一些意见。除了那篇标题为《Ｑｕｉｄｐｒｏ

ｑｕｏ》的论维拉弗兰卡和约的文章
６１４
以外，这就是我给“人民报”写

过的全部东西。但是在爱德华·梅因看来，“善良的民主主义者”似

乎有权破坏句法的“专横的”规则，正如有权从共和主义阵营转向

保皇主义阵营一样。

在这封信的结尾，我处于同黑格尔在他的“逻辑”开头时所处

的正好相反的窘境。他是想从“有”到“无”，而就则想从“无”到

“有”，即从爱德华·梅因到福格特案件。为了不多费笔墨，现在向

卡尔·布林德提出以下问题：

（１）５月９日在乌尔卡尔特所组织的大会的讲台上，布林德有

没有把内容同“警告”这个传单完全符合的关于福格特的一些消息

告诉过我？

（２）布林德是不是在５月２７日伦敦的“自由新闻”上发表过一

篇题为“康斯坦丁大公——匈牙利未来的国王”的匿名文章，其内

容基本上同传单“警告”的一样，只是没有提到福格特的名字？

（３）布林德有没有委托别人在伦敦索荷区利奇菲耳德大街３

号菲·霍林格尔印刷所自费印刷上指的那个传单？

８５７ 卡·马 克 思



不管梅因民主派怎样支吾搪塞，也不管伟大的陌生人、“卓越

的法学家”约瑟夫·杜蒙先生是否乐意，总是有这样一个问题：谁

叫印刷“警告”这个传单的？奥格斯堡“总汇报”只是因为翻印这个

传单而受到法庭追究。福格特认为必须在全世界面前洗清的只是

这个传单上对他的指控。在印发传单的人面前，正如罗伯特·皮尔

说的：ｔｈｒｅｅｃｏｕｒｓｅｓｏｐｅｎｔｏｈｉｍｓｅｌｆ〔摆着三条路〕。或者他是有意

撒谎。我不认为卡尔·布林德会这样。或者他后来确信使他有权

印刷这个传单的消息是伪造的。那他更应该进行解释。最后，或者

他手中有证据，但由于个人考虑，他想暗中了结这全部事情，并且

用宽宏大量的谦逊精神来忍受那些扔向我而不是扔向他的臭鸡

蛋。但是，在为了弄清ｉｎｐａｒｔｉｂｕｓ〔非现实的〕德国帝国摄政和ｄｅ

ｆａｃｔｏ〔实际的〕法国皇帝之间的关系这样重要的事情上，难道不应

该把一切个人考虑都置之度外吗？

卡尔·马克思

载于１８５９年１１月１９日“改革报”

第１３９号附刊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改革报”

第一次用俄文发表于１９３６年

出版的卡·马克思“福格特先

生”一书

９５７致“改革报”、人民报”和“总汇报”编辑部的声明



卡·马 克 思
致“总汇报”编辑部的声明

福格特很了解自己的同伙，他玩了一套很巧妙的手法，把揭

露他的来源从所谓民主营垒转嫁到社会主义营垒。但从我这方面

来说，我对助长这种ｑｕｉｄｐｒｏｑｕｏ〔概念的混乱〕一点也不感觉兴

趣，所以不能对布林德在“总汇报”第３１３号上发表的声明置之

不理。

（１）５月９日在乌尔卡尔特组织的群众大会的讲台上，布林德

曾把在传单“警告”上对福格特提出的全部指控告诉过我。这些细

节他也告诉过别人，例如弗莱里格拉特。从内容和语言上来看，他

的口头讲述和印出的传单完全相同，所以ｄｅｐｒｉｍｅａｂｏｒｄ〔一开

始〕便很自然地认为传单是他写的。

（２）在５月２７日伦敦的“自由新闻”上出现了一篇题为“康斯

坦丁大公——匈牙利未来的国王”的布林德的匿名文章，这篇文章

基本上是传单“警告”的先声。布林德在这篇文章中说，他认识德国

的自由派和伦敦的民主派，有人建议他们宣传波拿巴主义以获取

《ｌａｒｇｅｂｒｉｂｅｓ》〔“巨额贿赂”〕。当快要审理福格特的诉讼的时候，

“自由新闻”的主编多·科勒特先生来找我，他代表布林德请求我

不要利用我知道的上述文章为谁所写这一实情。我回答科勒特先

生说，我不能承担任何义务，我的谦恭取决于布林德的言行。科勒

０６７



特先生也认为这是完全正当的。

（３）菲德利奥·霍林格尔的声明简直可笑。菲德利奥·霍林格

尔知道他印刷传单不标明印刷地点是正式破坏了英国的法律。所

以他擅自给自己造了一个同这个ｐｅｃａｄｉｌｌｏ〔小过〕毫不相干的证

明。“人民报”上转载的传单用霍林格尔印刷所还保存的活字版排

印，是偶然的。这样一来，也不用证词，只要把传单同“人民报”转载

的传单加以简单的对照，就可以在法庭上证明传单“出自菲·霍林

格尔印刷所”。把案件从奥格斯堡移到伦敦，布林德—福格特的全

部ｍｙｓｔèｒｅ〔秘密〕就都揭穿了。

卡尔·马克思

１８５９年１１月１５日于伦敦

哈佛斯托克小山梅特兰公

园格拉弗顿坊９号

载于１８５９年１１月２１日“总汇报”

第３２５号附刊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总汇报”

第一次用俄文发表在１９３６年

出版的卡·马克思“福格特先

生”一书

１６７致“改革报”、人民报”和“总汇报”编辑部的声明



卡·马 克 思

对“奥格斯堡报”的诉讼６１５

１８６０年２月４日于伦敦

哈佛斯托克小山梅特兰

公园格拉弗顿坊９号

致“自由新闻”编辑

阁下：

您记得，在１８５９年５月２７日“自由新闻”上曾有一篇题为“康

斯坦丁大公——匈牙利未来的国王”的文章。这篇文章用德国流亡

者所熟悉的形式揭穿了日内瓦的福格特先生，虽然文章没有指出

他的名字。它揭露福格特是波拿巴的代理人，在意大利战争爆发

时，曾建议德国的自由派和伦敦的德国民主派接受《ｌａｒｇｅｂｒｉｂｅｓ》

〔“巨额贿赂”〕。作者为这种行贿企图遭到愤怒的反击感到非常高

兴。我肯定，这篇短文的作者是卡尔·布林德先生。如果我弄错了，

您可以反驳我。不久以后，在伦敦散发了德文的匿名传单，标题是

《ＺｕｒＷａｒｎｕｎｇ》（“警告”）。这个传单实际上可以看做是“自由新

闻”上那篇文章的翻版，只是引用了较多的细节和福格特的名字。

伦敦的德文报纸《Ｖｏｌｋ》（“人民报”）转载了这个匿名传单，后来奥

格斯堡的“总汇报”（“奥格斯堡报”）又从该报把它转载了，这以后，

福格特认为该报诽谤他而提出控告。与此同时，我接到了当时在

２６７



“人民报”的承印人霍林格尔那儿工作的排字工人费格勒先生的书

面声明，声明说，传单是在霍林格尔印刷所印刷的，并且是卡尔·

布林德先生亲笔写的。我当时已经通知您，这份声明已转寄给“奥

格斯堡报”了。在奥格斯堡法院拒绝对这一案件作出判决之后，布

林德先生终于在“奥格斯堡报”上发表了文章。他不仅断然否认匿

名传单是他写的，而且郑重其事地宣称，传单根本不是在霍林格尔

印刷所印刷的。为了证实后面这一点，他发表了霍林格尔本人和自

称在霍林格尔印刷所连续工作了十一个月的一个名叫维耶的排字

工人签过字的声明。我已经在“奥格斯堡报”上①对布林德、霍林格

尔和维耶的联合声明作了答复，但是布林德再一次提出反驳并且

又举出霍林格尔和维耶作证。一开始就从个人目的出发把我看做

是传单的匿名作者的福格特，当时发表了用最下流的造谣中伤来

攻击我的小册子。

在我采取进一步措施以前，我想揭穿那些显然是同福格特暗

中勾结的家伙。因此，我公开宣布，布林德、维耶、霍林格尔证明匿

名传单不是在索荷区利奇菲耳德街３号的霍林格尔印刷所印刷的

声明是蓄意的谎言。第一，以前在霍林格尔那里当过排字工人的费

格勒先生准备宣誓证明，上述传单是在霍林格尔印刷所印刷的，是

布林德先生亲笔写的，并且有一部分是霍林格尔亲自排版的。第

二，通过法律手续可以证实，这个传单和“人民报”上的那篇文章是

用同一个活字版印出的。第三，将会证实，维耶并没有在霍林格尔

那里连续工作十一个月，尤其是印这个传单时他没有在他那里工

作。最后，还可以举出一些证人，维耶本人曾向这些人承认，是霍林

３６７对“奥格斯堡报”的诉讼

① 见本卷第７６０—７６１页。——编者注



格尔要他在“奥格斯堡报”上发表的分明是虚假的声明上签名的。

据此，我再一次指出上述卡尔·布林德是预谋的造谣者。

如果我说得不对，那他可以通过英国法院很容易地驳倒我。

卡尔·马克思

１８６０年２月４日以传单形式印行 原文是英文

俄文是按传单译的

第一次用俄文发表于１９３６年

出版的卡·马克思“福格特先

生”一书

４６７ 卡·马 克 思



卡·马 克 思

致德国报纸编辑部的声明

兹声明：我已采取步骤，准备对柏林“国民报”起诉，因该报第

３７号和第４１号社论就福格特的小册子“我对‘总汇报 的诉讼”对

我进行诽谤。对于福格特，我准备以后用文字予以回答，因为为此

需要询问一些现时不在欧洲的人。

因此，暂时我只谈谈下面的情况：

（１）根据“国民报”所编的文选来看，——尽管我作了一切努

力，但直到现在无论在伦敦书商那里或者在以前曾收到过福格特

寄的所谓“研究”的熟人那里，我都没有能够找到福格特的这本小

书——福格特所写的胡言乱语不过是他九个月前在他私人的“通

报”即俾尔“商业信使报”上所发表的文章的进一步发挥。当时我让

伦敦转载他的诽谤书，不加任何评论。这样一个简单的办法在一个

了解人而且知道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的地方，就足够评定一位教

授先生的了。

（２）福格特先生对我的征讨的借口，同意大利征讨的借口一

样，是“观念”。这就是，似乎我是匿名传单“警告”的作者。根据我

用英文发表的通告（我附上一份）您可以看出，我找到了办法迫使

５６７



布林德先生和他的娄罗们或者默认这个借口是谎言，或者由英国

法院来揭穿他们的谎言。

卡尔·马克思

１８６０年２月６日于伦敦

哈佛斯托克小山梅特兰

公园路格拉弗顿坊９号

载于１８６０年２月１０日“人民报”第

３５号；１８６０年２月１０日“科伦日

报”第４１号；１８６０年２月１１日“改

革报”第１８号；１８６０年２月１７日

“总汇报”第４８号附刊（有歪曲）和

其他德国报纸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人民报”

第一次用俄文发表在１９３６年

出版的卡·马克思“福格特先

生”一书

６６７ 卡·马 克 思



卡·马 克 思

给“每日电讯”报编辑的信

阁下：

您在您今天的报上刊登了一封题为“奥地利的报界帮凶”的

信，充满了对我的诽谤和诬辱。这封仿佛是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写

的信，事实上是在柏林写就的，它实质上不过是１月２２日和２５日

柏林“国民报”上登载的两篇文章的荒诞而冗长的重述而已。这家

报纸得为自己的诽谤行为而受到普鲁士法院的审理。福格特发表

对我的诽谤书的虚伪借口是：好象我是匿名的德文传单《ＺｕｒＷａｒ

ｎｕｎｇ》（“警告”）的作者。这种传单起初是在伦敦流传，后来由奥格

斯堡“总汇报”转载。从附上的报上的消息可以看出，我已向我的对

手们提出把这个问题提交英国法院审理。

最后我要求：如果您不希望作为一个犯诽谤罪的被告而被传

到法庭，那您就得在下期报纸上刊登一项对您的轻率行为ａｍｅｎｄｅ

ｈｏｎｏｒａｂｌｅ〔表示歉意〕的声明，因为您竟敢轻率地侮辱一个人，而

这个人的个人品德、过去的政治活动、他的著作和他的社会地位

——这一点您应该承认——都是您毫不了解的。

您的顺从的仆人 卡尔·马克思博士

１８６０年２月６日于伦敦哈佛斯托克

小山梅特兰公园路格拉弗顿坊９号

第一次用俄文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

全集”１９３４年版第２５卷

原文是英文

俄文是按手稿译的

７６７



卡·马 克 思

给“总汇报”编辑部的信

１８６０年２月２１日于曼彻斯特牛津路

特隆克利夫小林坊６号

私人性质的信

我从奥格斯堡“总汇报”编辑部收到注明日期是１８５９年１０月

１６日的两封信，其中一封有这么一些话，原话如下：

  “请您相信，我们将以特别的感激利用一切机会，要向您，可尊敬的

马克思先生，表示我们的谢忱。”

  我并不希望也不期待奥格斯堡“总汇报”的“谢忱”和“特别的

感激”，这一点，我的１０月１９日的复信①已经十分清楚地证明了。

但是，我在这种情形下特意期待的是什么呢——最低限度是ｃｏｍ

ｍｏｎｆａｉｒｎｅｓｓ〔一般的公正〕，即任何一家英国报纸（无论它的派系

如何）都不敢违背的这种公正。

“特别的感激”和“谢忱”表现如下：

（１）我的第一个声明没有被刊登②，而是登载了布林德的无耻

的声明以及用ｃｏｎｓｐｉｒａｃｙ〔阴谋〕手段弄得的两份伪证。汉堡的“改

革报”却立即刊登了我的声明。

８６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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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见本卷第７５６—７５９页。——编者注

见本卷第７５５页。——编者注



（２）我曾不得不采用ｄｏｕｃｅｖｉｏｌｅｎｃｅ〔温和的压力〕使我答复布

林德的声明能够被刊载。①

但是，我的合法要求被忽视了，我的声明不是刊载在刊登布林

德的攻讦的同一地方，即主要的一号报纸上。

（３）奥格斯堡“总汇报”刊载了布林德的第二个声明，他在声明

中恬不知耻地称我说的话是明显的谎言，并且又引用了维耶和霍

林格尔的那两份应受刑事处分的证词。该报声称它认为问题已经

完全清楚，从而剥夺我的答复的机会。

（４）２月６日我把最近一个声明连同用英文写的通告②一并寄

给奥格斯堡“总汇报”。非常可敬的编辑部把我的声明置之不理，但

却刊载了布林德的声明，而他的声明却是由于有了我的通告才写

的。不错，报纸避免转载这位伟大的外交家附上的ｂｉｌｌｅｔｄｏｕｘ〔情

书〕。其次，它刊载了注明的日期比我的声明迟三天（就是：２月９

日于伦敦）的比斯康普的声明。最后，在该报深信“科伦日报”、“人

民报”等等早已刊载了我的声明以后，它才决定登载我的声明，但

是……同时却殷勤地竟自负起了书报检查的责任，对我的声明作

了任意的修改。１８４２—１８４３年我在科伦遭受过普鲁士王国的双重

书报检查６１６，但是我从来没有料到，１８６０年我还得受到科尔布博

士先生及其同伙的书报检查。

我认为对这种行为作更详细的说明是毫无益处的。

卡·马克思

第一次用俄文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

全集”１９３４年版第２５卷

原文是德文

俄文是按手稿译的

９６７给“总汇报”编辑部的信

①

② 见本卷第７６２—７６６页。——编者注

见本卷第７６０—７６１页。——编者注



卡·马 克 思

给“自由射手”和“改革报”

编辑部的信６１７

爱德华·梅因先生在“自由射手”第１７—２１号上大放厥词，对

此我只谈下面一点：

我正在进行的控告柏林“国民报”诽谤的诉讼，就足够从法律

上说明福格特的小册子了。他的同谋者爱德华·梅因不能企求同

样的荣誉。我能够为爱德华·梅因做的是：在那本将在诉讼结束后

出版的小册子中，分配给爱德华·梅因先生一个合乎他身分的席

位。

卡尔·马克思

１８６０年２月２８日于曼彻斯特

载于１８６０年３月７日“改革报”

第２９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改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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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 克 思

致“总汇报”和其他德国

报纸编辑部的声明６１８

１８６０年２月初，承蒙“总汇报”编辑部发表了我的声明。这个

声明开头几句话如下：

“兹声明：我已采取步骤，准备对柏林‘国民报 起诉，因该报

第３７号和第４１号社论就福格特的小册子‘我对“总汇报”的诉讼

对我进行诽谤。对于福格特，我准备以后用文字予以回答。”①

１８６０年２月，我在柏林对“国民报”的主编弗·察贝尔的诽谤

行为起诉。我的律师、法律顾问维贝尔先生，最初选择了刑事追究

的途径。检察官在１８６０年４月１８日作出决定拒绝“干预”弗·察

贝尔，因为据说缺乏公众利益，所以没有理由这样做。１８６０年４月

２６日，他的拒绝为检察长所批准。

于是我的律师提出民事诉讼。王国市法院在１８６０年６月８日

决定不受理我的起诉，因为弗·察贝尔的确实有侮辱名誉的“言论

和论断”，似乎是由简单地引证别人的词句构成的；并且其中并没

有“侮辱的意图”。王国上诉法院１８６０年７月１１日的决定又宣布：

引证的形式丝毫不能改变文章的应受惩罚与否的问题，但是文章

１７７

① 见本卷第７６５员。——编者注



中有侮辱名誉的地方同我“个人”没有关系。此外，“本案中”“不能

认为”有侮辱的意图。王国上诉法院这样就承认了市法院不承认我

有起诉权的决定。今年１０月２３日我收到王国最高法院１８６０年

１０月５日的决定。最高法院认为，“本案中”没有“发现”王国上诉

法院有任何“法律的错误”。因此，不受理对弗·察贝尔起诉的决定

仍然有效，案情也就没有得到公开审理。

我对福格特的答复将在近日问世。

卡尔·马克思

１８６０年１１月２４日于伦敦

载于１８６０年１２月１日“总汇报”

第３３６号附刊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总汇报”

２７７ 卡·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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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释

 １ 弗·恩格斯写的“军队”这一条目是他为“美国新百科全书”写的首批

条目之一。出版百科全书的发起人之一查理·德纳于１８５７年４月邀请

马克思参加百科全书的编写工作，马克思接受恩格斯的意见，同意为百

科全书撰写若干条目。同时恩格斯也答应帮助马克思写一些军事和军

事史的专题条目。以后恩格斯为了给马克思创造条件去完成经济研究

工作，而把大部分条目的编写工作承担了起来。马克思主要负责编写许

多军事活动家和政治活动家的传略，恩格斯在这方面也帮助马克思阐

明军事方面的问题。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为百科全书撰写条目的工作中

的合作，正如他们长期共同为“纽约每日论坛报”写稿一样，是两位科

学共产主义奠基人之间的友谊的光辉范例之一。

在德纳和马克思预约的、由恩格斯承担写的首批条目中间就有“军

队”这一条。这个条目要概括叙述武装力量、军事学术、战略和战术的

发展的历史，同时还要评述与恩格斯同时代的军队的状况和组织。恩格

斯在写这个综合性条目的同时，还必须写预约的首批条目中的其他许

多条目，所以这个任务就更加复杂了。尽管如此，恩格斯和马克思一起

于１８５７年７月着手收集资料，８月动手写，不超过９月２４日就完成了

这个条目。在“军队”这一条中，恩格斯在一定程度上总结了他多年来

对军事、军事史以及他那个时代的各次战争的经验所进行的深刻的研

究。为了写这个条目，恩格斯利用了许多专门的资料，从古代历史家和

军事著作家（希罗多德、色诺芬、萨吕斯提乌斯、波利比乌斯、维格齐

等）的著作到十九世纪的著作家威金逊、克劳塞维茨、若米尼和吕斯托

夫等人的作品，同时还利用了各种参考书刊。恩格斯在他写的条目中提

到了其中一些资料。在恩格斯的准备材料中保存下来的，有他从１８５５

年在哥达出版的吕斯托夫的“尤利乌斯·凯撒时代的军事和他的统帅

５７７



艺术” （《ＨｅｅｒｗｅｓｅｎｕｎｄＫｒｉｅｇｆüｈｒｕｎｇＧＪｕｌｉｕｓＣａｓａｒｓ》 Ｇｏｔｈａ，

１８５５）一书，以及“不列颠百科全书”（《ＥｎｃｙｃｌｏｐａｅｄｉａＢｒｉｔａｎｎｉｃａ》）第

７版（１８４２年版第３卷）的“军队”这一条中所作的摘录。马克思为了

这个条目也从有关战争史的各个问题的科学著作和参考书刊中作了摘

录。他从１８３７年在伦敦出版的威金逊的三卷集著作“古代埃及人的风

俗和习惯”（《ＭａｎｎｅｒｓａｎｄＣｕｓｔｏｍｓｏｆｔｈｅＡｎｃｉｅｎｔＥｇｙｐｔｉａｎｓ》Ｌｏｎｄｏｎ，

１８３７）以及从希罗多德、修昔的底斯、波利比乌斯、约瑟夫·弗拉维和

其他古代历史学家的著作中所作的摘录也保存下来了。马克思收到已

写好的这一条目之后，在１８５７年９月２５日给恩格斯的信中给以极高

的评价。他着重指出，恩格斯在这一条目中以军队史为例成功地说明了

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关系的发展之间的联系。同时，马克思也对古代雇

佣军队（迦太基人的雇佣军队）的产生以及十五至十六世纪意大利人和

东方各民族军事的发展问题提出了一系列批评意见。马克思认为这些

问题在条目中没有得到充分的阐述。后来，恩格斯在给“美国新百科全

书”写“军队”的补充条目“炮兵”、“骑兵”、“筑城”和“步兵”时，

都很认真地考虑到了这些意见。

“美国新百科全书”（《Ｎｅｗ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Ｃｙｃｌｏｐａｅｄｉａ》）是一部科学

参考书，它是由“纽约每日论坛报”编辑部的一些美国资产阶级进步的

新闻工作者和出版者出版的。百科全书的编辑是查·德纳、里普利少校

和其他一些人。百科全书由纽约的出版公司“丹·阿普耳顿公司”于

１８５８—１８６３年出版，共１６卷，１８６８—１８６９年按原版重印。美国和欧洲

的许多知名学者都参加了百科全书的编写工作。就它包罗的各门知识

的广博和参考资料的丰富来说，这是当时最好的书籍之一。虽然百科全

书的编辑们带有资产阶级的局限性，这部书也和其他资产阶级的百科

全书一样具有折衷主义色彩，但是“美国新百科全书”仍然收进了许多

反映进步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人士的观点的条目。在百科全书中马克

思和恩格斯的文章占有特殊的地位；他们不顾编辑部向作者提出的不

得阐明党派观点的条件，而采取了革命无产阶级的、唯物主义的立场来

写这些文章。

“美国新百科全书”的条目是不署名的。只是在第二、五和十六卷

上附有篇幅最大的条目的作者名单。名单上提到马克思是“军队”、“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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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贝尔纳多特”、“玻利瓦尔”、“骑兵”、“筑城”、“步兵”和“海

军”等条目的作者（实际上，这些条目除了“贝尔纳多特”和“玻利瓦

尔”之外都是恩格斯写的）。至于其余的条目，则根据他们之间的书信、

查·德纳给马克思的信件、马克思登录寄往纽约的条目的笔记本和其

他档案材料（为写这些条目所作的提要和摘录等）来确定出自马克思或

者恩格斯的手笔。共发现有６７个条目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写的，另外还

有两个短条目——“阿本斯堡”和《Ｃａｒｔｏｕｃｈ》———很可能被百科全

书的编辑部大大删节过了。编辑部在条目发表时常常改动原稿。这两个

短条目本卷没有收入正文，而收入相应的注释中（见注５３和２５２）。

“毕洛夫”这个条目没有收入本版，因为我们没有找到的这一条目

的原稿，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书信以及保存下来的有关这一条目的

准备材料来判断，已被百科全书的编辑部删改得面目全非了。

在本卷准备过程中，查明了一系列至今仍被某些西欧书志学家毫

无根据地硬说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写的条目的真正作者。例如，被人们硬

说是马克思写的“阿布德 艾尔 喀德”和“宪章主义”这两个条目的作

者是某个威廉·汉弗莱，“伊壁鸠鲁”这一条的作者是德国自由派记者

海尔曼·腊斯特，“社会主义”这一条的作者是Ｐ 葛德文，“黑格尔”

这一条的作者是亨利·斯密斯。

马克思和恩格斯给“美国新百科全书”撰写条目从１８５７年７月继

续到１８６０年１０月，就我们所知道由他们撰写的条目刊载于百科全书

第一至五卷、第七卷、第九卷和第十二卷。１８６８—１８６９年百科全书重

印时，这些条目没有改动，以后在作者在世时就没有再印过。苏联在

１９３３年才第一次把“美国新百科全书”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写的条目收

集在一起编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第十一卷第二部。本版刊印

的这些条目是最完全的。——第５页。

 ２ 恩格斯在这里把古埃及步兵的战术单位假定为“营”。——第５页。

 ３ Ｔｅｓｔｕｄｏ〔直译是：“龟甲”）——在用攻城槌破坏敌人要塞的围墙时以

及在其他的围攻作业中，为了保护围攻者而采用的一种遮棚。

接近车（ｖｉｎｅａ——直译是：“葡萄园”）——在古代围攻要塞时用

树条编成并复以湿皮革和草皮的一种护棚。——第６页。

７７７注  释



 ４ 指约·加·威金逊“古代埃及人的风俗和习惯”１８３７年伦敦版第１卷

第６７—６８页（Ｊ Ｇ Ｗｉｌｋｉｎｓｏｎ 《ＭａｎｎｅｒｓａｎｄＣｕｓｔｏｍｓｏｆｔｈｅ

ＡｎｃｉｅｎｔＥｇｙｐｔｉａｎｓ》Ｖｏｌ１，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３７，ｐ ６７—６８）。—— 第

６页。

 ５ “圣经”，“以西结书”第２１章第２２节和第２６章第８节。—— 第７

页。

 ６ 希罗多德“九卷史”第７卷。——第８页。

 ７ 指希腊波斯战争（公元前５００—４４９年）时期规模最大的几次会战。在希

波战争中，希腊城邦保卫了自己的独立，回击了征服小亚细亚各希腊城

市并多次征讨巴尔干半岛（其中主要的几次发生在公元前４９２、４９０、

４８０和４７９年）的波斯强国。从公元前４７９年起，希腊人取得了战争的

主动权，并于公元前４４９年与波斯王缔结和约，迫使他放弃侵略爱琴海

区域的野心并承认小亚细亚希腊人的独立。在战争过程中，古希腊的主

要奴隶制国家——斯巴达和雅典的军事力量大大加强了。

公元前４９０年９月，米太雅第统率的雅典人和普拉迪人的军队在

马拉松盆地（阿提卡）击溃了数量上占绝对优势的波斯军队。这次会战

决定了波斯人第一次入侵阿提卡的失败结局。

公元前４８０年７月在温泉关会战中，希腊一支人数不多的同盟军

在斯巴达王勒奥尼达斯的指挥下两天内英勇地击退了薛西斯的庞大的

波斯军队的进攻，阻挡了他们通过温泉关峡谷进入希腊中部的道路。第

三天，波斯人绕过了希腊人。勒奥尼达斯将主力撤出战斗，而率领３００

名斯巴达人继续防守山道，在众寡不敌的战斗中英勇阵亡了。

公元前４７９年秋季在普拉迪（希腊中部）会战中，斯巴达人包散尼

和雅典人亚立司泰提统率的希腊联合部队大败波斯军队。同年，希腊登

陆队在米卡列角（小亚细亚沿岸）击溃了波斯军队，并且毁坏了被拖到

岸上用以构成营垒的波斯船只。这些胜利彻底消除了波斯侵犯巴尔干

的威胁。——第８页。

 ８ 公元前３３４年５月，马其顿王亚历山大东征时期，在小亚细亚西北部的

格拉奈卡斯河地区，马其顿军队和波斯军队进行了第一次大规模会战，

８７７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结果马其顿军队击溃了波斯军队。——第８页。

 ９ 从梭伦改革时期（公元前５９４年）起，雅典奴隶制共和国的自由民，根据

每年农田收入的多寡划分为四个财产等级。这种等级划分也是雅典军

事组织的基础。头两级的人享有很大的政治特权，但必须服兵役，并且

开支很大（第一等级的人要建造战船，第二等级的人要当骑兵）。第三等

级的公民在政治权利方面受到限制，但他们组成军队中的骨干——重

装步兵。第四等级（贫民）是只有少量财产的公民，长期被剥夺担任任何

职务的权利，最初不服兵役；但是后来由他们组成轻步兵。——第９

页。

１０ 恩格斯所说的“雅典同盟者”是指加入雅典海上同盟（最初叫做提洛同

盟）的希腊各城邦（主要位于爱琴海诸岛和小亚细亚沿海地区）。雅典海

上同盟是希腊波斯战争时期在公元前４７８年建立的。这个同盟起初具

有平等国家联合的性质，但是随着雅典力量的增长，雅典使同盟者屈服

于它的权势下，并把它们变成纳贡者。雅典海上同盟于公元前五世纪末

瓦解。公元前３７８年，雅典人又局部地恢复了同盟，但新的同盟仅存在

到公元前３５５年。——第１０页。

１１ 伯罗奔尼撒战争（公元前４３１—４０４年）是希腊城邦的两个集团——雅典

海上同盟和以斯巴达为首的伯罗奔尼撒同盟之间的战争。这次战争是由

雅典和斯巴达争夺希腊霸权的斗争、希腊城邦的贸易竞争以及雅典奴隶

主民主制和斯巴达奴隶主贵族寡头制之间的政治矛盾所引起的。雅典奴

隶制国家的内部危机和雅典同盟者对雅典独裁统治的不满的增长，终于

促成了斯巴达的胜利。根据公元前４０４年的和约规定，雅典应交出几乎

整个舰队并承认斯巴达的领导地位。——第１０页。

１２ 西西里远征是雅典人于公元前４１５年为了征服西西里的希腊各城邦，首

先是叙拉古而举行的。雅典指望通过这次远征在地中海西部建立统治

权，扩充资源以打击其主要竞争者——斯巴达。西西里战争持续到公元

前４１３年，以雅典海军和陆军围攻叙拉古遭到惨败而告终。这次惨败改

变了伯罗奔尼撒战争中的力量对比，使希腊城邦的斯巴达集团处于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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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位。——第１１页。

１３ 珀里俄科是古代斯巴达的无全权的特殊等级。珀里俄科占有土地和财

产，而他们当中最富裕的还占有奴隶。他们享有人身自由，甚至享有某些

自治权，但是被剥夺了其余的一切政治权利。——第１３页。

１４ 赫罗泰是被斯巴达征服的南伯罗奔尼撒的农民。赫罗泰是斯巴达国家的

财产，他们耕种归斯巴达人个人使用的土地，向斯巴达人交纳国家规定

的地租（约占收成的一半）。赫罗泰不断举行起义，但都被奴隶主残酷地

镇压下去了。——第１３页。

１５ 列夫克特累（贝奥提亚）会战是贝奥提亚战争（公元前３７８—３６２年）期间

忒拜军队和斯巴达军队之间于公元前３７１年进行的一次会战。在这次战

争中，民主派执政的忒拜对寡头政体的斯巴达于伯罗奔尼撒战争结束后

在希腊建立的霸权进行了斗争。在列夫克特累会战中，忒拜统帅埃帕米

农达斯在战争史上第一个采用“斜形战斗队形”，不沿正面平均分配兵

力，而把强大的突击力量集中在左翼，即主要突击方向上。埃帕米农达斯

的战术规定防御战和进攻战相结合，骑兵和步兵协同动作。列夫克特累

会战的败北摧毁了斯巴达的威力并引起了以斯巴达为首的伯罗奔尼撒

同盟的瓦解。忒拜在希腊暂时取得了优势。——第１３页。

１６ 忒拜及其同盟者的军队在埃帕米农达斯的统率下远征伯罗奔尼撒半岛

时，于公元前３６２年在曼提涅亚（伯罗奔尼撒）采用列夫克特累会战所采

用的战术，击败了斯巴达军队。但是，忒拜人遭到的惨重损失及其统帅的

阵亡，使得他们不能巩固胜利。忒拜未能保持住在希腊的霸权。——第

１３页。

１７ 指公元前４４０年雅典军队对塞莫斯城（在爱琴海东南部的塞莫斯岛上）

的围攻。加入雅典海上同盟的塞莫斯岛的居民对雅典的专横统治不满，

并为了脱离同盟而举行起义。为了镇压起义者，雅典派出了以伯利克里

为首的强大的海军远征队。经过数月围攻，塞莫斯城被迫投降，塞莫斯岛

上重新建立了雅典的更为专横的统治。——第１４页。

０８７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１８ 恩格斯所说的希腊的被征服在这里是指希腊各城邦屈从于马其顿王的

统治。菲力浦二世在位时，马其顿强国大大地扩大了自己的势力，力图征

服整个巴尔干半岛。菲力浦依靠希腊各城邦的政治寡头，利用他们之间

的竞争并干涉他们的冲突，从公元前３５７年起逐渐地巩固了自己在希腊

的地位。公元前３３９年，形成了以雅典为首的希腊城邦的同盟，以对抗马

其顿。同盟的军队于公元前３３８年被菲力浦的军队击溃。结果，希腊反马

其顿的民主运动被镇压下去，希腊各城邦的政权落入了菲力浦的傀儡们

手中。公元前３３７年，在科林斯召开的全希腊会议通过决议宣布马其顿

王为全希腊军队的统帅，从而巩固了马其顿对形式上仍然被认为是“独

立的”希腊城邦的统治。——第１６页。

１９ 公元前３３１年在阿尔贝雷（说得确切些，是在亚述城市阿尔贝雷西北的

高加米拉村）进行过一次古代规模极大的会战。在这次会战中，马其顿王

亚历山大的军队击溃了波斯王大流士三世的军队。马其顿军队在阿尔贝

雷取得了胜利，并夺取了波斯兵营及其全部辎重和钱财，这对马其顿王

亚历山大征服波斯帝国起了决定性的作用。——第１６页。

２０ 亚该亚同盟是伯罗奔尼撒的一些奴隶制城邦为了对抗马其顿以及镇压

奴隶和城市贫民的运动而于公元前２８０年成立的同盟。该同盟拥有雄厚

的兵力，并且摆脱了马其顿君主国的控制。公元前１４６年该同盟的军队

被罗马人击溃，它的领土并入马其顿，后者从公元前１４８年起成为罗马

的一个行省。——第１８页。

２１ 特里布斯是古罗马的行政区单位。从塞尔维乌斯·土利乌斯王实施改革

的时期（公元前六世纪）起，罗马的城区划分为４个特里布斯。同时，还有

几个郊区的特里布斯。每个特里布斯中凡占有土地的自由民都列入该特

里布斯的户籍簿。在按地区划分特里布斯之前，更古老的方法是按部落

和氏族划分（“特里布斯”一词的原意是“部落”）。这种方法是原始公社制

度的残余。——第１９页。

２２ 在古罗马史的早期把构成居民中的特权集团并须在骑兵中服兵役的富

裕公民叫做骑士。后来，属于骑士阶层的、罗马奴隶主中的商业高利贷

者，也叫做骑士。——第１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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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 古罗马的第一次国内战争（公元前８８—８２年）是由两个敌对的奴隶主集

团的代表之间争夺政权的斗争引起的。一个集团以奴隶主贵族的走卒鲁

齐乌斯·科尔奈利乌斯·苏拉为首，另一个集团则以依靠商业高利贷阶

层并讨好城乡平民的凯尤斯·马利乌斯为首。这次战争是在奴隶主和奴

隶之间以及奴隶主贵族和自由民的民主阶层之间尖锐的阶级冲突的情

况下进行的，战争以马利乌斯派的失败和苏拉专政的建立而结束。这是

消灭罗马共和国和建立帝国的一个步骤。——第２０页。

２４ 指穆土拉河（北非）地区的会战。在公元前１０９年的这次会战中，由昆图

斯·采齐利乌斯·梅泰鲁斯统率的罗马军队击败了努米迪亚王尤古尔

塔的军队。这是罗马人在他们一开始失利的尤古尔塔战争（公元前

１１１—１０５年）中所获得的第一次胜利。后来，尤古尔塔在战争中被罗马

人打败。

恩格斯在这里引用了罗马历史学家萨吕斯提乌斯的著作“论尤古尔

塔战争”第４８—５３章。——第２０页。

２５ 罗马的每一级军事单位都有特殊的军徽。从凯尤斯·马利乌斯时代起，

军团的军徽是固定在矛杆上的银鹰。——第２０页。

２６ 罗马和伊皮罗斯（希腊西北部）王皮洛士之间的战争发生于公元前

２８０—２７５年。争夺的主要目标是意大利南部的希腊城市，不论罗马或是

打算在西方建立庞大帝国的伊皮罗斯王，都力图征服这些城市。战象的

使用在皮洛士的战术中起了巨大的作用。在战争初期罗马遭到两次惨

败，但后来在迦太基的援助下击溃了皮洛士的雇佣军队、并把他逐出了

亚平宁半岛。对皮洛士的胜利加速了罗马对意大利南部的征服。——第

２１页。

２７ 指第二次马其顿战争（公元前２００—１９７年）时期公元前１９７年的基诺斯

克法耳会战。在这次会战中，罗马军队在梯特·昆克提乌斯·弗拉米尼

努斯的指挥下击溃了马其顿王菲力浦五世的军队。马其顿在失败后军事

力量被摧毁了，而罗马在希腊的势力则巩固下来了，这就使罗马后来在

希腊建立了自己的统治。——第２２页。

２８ 同盟战争（公元前９０—８８年）是罗马同反抗罗马统治而举行起义的意大

２８７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利各部落之间的战争；这些部落和罗马共和国有着“同盟关系”（这是罗

马奴隶主统治他们所征服的部落和民族的一种形式）。脱离罗马并结成

联盟的古意大利人的运动被镇压下去，但是在战争过程中，罗马不得不

满足他们所提出的给予他们罗马公民的权利这一主要要求（最初采用只

向“忠实的同盟者”让步的办法以瓦解联盟）。起先加入罗马国籍是有一

定政治限制的，后来渐渐地所有自由的古意大利人都可以加入了。——

第２２页。

２９ 罗马高卢（相当于法国南部的旧行省——普罗凡斯）是高卢的一部分，早

在公元前二世纪末被罗马人占领。——第２２页。

３０  指 罗 马 著 作 家 维 格 齐 的 著 作 “ 军 事 简 述 ”

（《Ｅｐｉｔｏｍｅｒｅｉｍｉｌｉｔａｒｉｓ》）。——第２６页。

３１ 德意志皇帝对意大利的远征是德意志封建主为掠夺意大利城市和霸占

土地而举行的侵略性远征。首次举行远征的是９６２年在罗马登上帝位

（所谓神圣罗马帝国的帝位）的皇帝奥托一世。这种远征在十至十三世纪

最为频繁，后来虽然德意志帝国已衰落，国内封建割据加剧，但是这种远

征一直延续到十六世纪。

十字军远征是西欧的大封建主，骑士阶层和意大利商业城市在十一

至十三世纪打着把耶路撒冷和其他“圣地”的基督教圣迹从穆斯林的统

治下解放出来的宗教旗帜而向东方进行的军事殖民运动。十字军远征的

倡导者和鼓舞者是天主教会和力图取得世界霸权的罗马教廷，而主要军

事力量则是骑士阶层。想要借远征摆脱封建主压迫的农民也参加了远

征。在历史上有名的八次十字军远征是：１０９６—１０９９年、１１４７—１１４９年、

１１８９—１１９２年、１２０２—１２０４年、１２１７—１２２１年、１２２８—１２２９年、１２４８—

１２５４年和１２７０年。在上述几次远征中，十字军对它所到的国家的居民，

不论是伊斯兰教居民或天主教居民，都进行了抢劫和蹂躏。十字军的掠

夺目标不仅仅是叙利亚、巴勒斯坦、埃及和突尼斯的伊斯兰教国家，而且

有基督教的拜占庭帝国。但是，十字军在东地中海沿岸占领的地区并不

巩固，不久就被穆斯林夺回去了。——第２６页。

３２ 指英法百年战争（１３３７—１４５３）中的几次大规模会战。战争的起因是两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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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建贵族的侵略野心，例如英法之间争夺弗兰德地区的工商业城市（英

国羊毛的主要买主）以及英国国王觊觎法国王位。在战争初期，英军占领

了法国西南部的大部分地区，但是在十四世纪六十至七十年代，被占领

的领土几乎全部被收复了。英国封建主趁十四世纪末和十五世纪初法国

封建主发生内讧的机会，于１４１５年恢复了军事行动，并且很快就占领了

包括巴黎在内的整个法国北部。但是，在法国展开的反对外国侵略者的

人民战争，终于把侵略者逐出了法国领土。英军手中只剩下一个加来港。

在文中所提到的几次会战（１３４６年８月２６日的克雷西会战、１３５６

年９月１９日的普瓦提埃会战和１４１５年１０月２５日的阿津库尔会战）

中，以自由农民组成的步兵为基干的英国军队，巧妙地利用英国大弓对

法国弩的优势，并利用下马的骑士同弓箭手之间的紧密的协同动作，击

败了以纪律松弛的骑士队为主力的法国军队。——第２６页。

３３ 指蒙古征服者在进犯俄罗斯领土（１２３７—１２４０）后，于１２４１—１２４２年侵

入中欧时期，欧洲各国反对蒙古征服者的战争。除了波兰的领土以外，

莫拉维亚、匈牙利和达尔马戚亚也都成了这次战争的战场。蒙古人在与

欧洲骑士作战时获得了一连串的胜利，他们的先遣部队几乎到达了威尼

斯。但是，由于在征服俄罗斯各公国时所遇到的抵抗削弱了他们的力

量，同时由于受到了巨大的损失，他们不得不退回到他们在东欧和亚洲

的领地。——第２８页。

３４ 指十四至十五世纪瑞士各州反对外国侵略者——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

——的战争，以及１４７４—１４７７年瑞士人同企图并吞瑞士联邦的勃艮第

公爵大胆查理之间的战争。在这两次战争中，瑞士人捍卫了自己的独立，

并表明由自由农民和市民组成的、组织严密和团结一致的步兵比骑士队

优越。——第２８页。

３５ 指马基雅弗利于１５１９—１５２０年写的“兵法七卷”（《Ｉｓｅｔｔｅｌｉｂｒｉｄｅｌｌａｒｔｅ

ｄｅｌｌａｇｕｅｒｒａ》）一书。——第３０页。

３６ 法国国王弗朗斯瓦一世的军队在他的威尼斯同盟者的支援下，于１５１５

年９月１３—１４日在马利尼亚诺（意大利北部）击败了米兰公爵的瑞士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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佣军队。这是１４９４—１５５９年意大利战争中的一次大规模会战。在这个战

争的过程中，意大利不止一次地遭到法国、西班牙和德国侵略者的侵犯，

成了法国、西班牙和德意志帝国争夺亚平宁半岛统治权的长期斗争的场

所。除意大利各公国君主外，英国、瑞士和其他国家都在不同时期参加过

这一斗争。这一斗争的最后结局是法国人被逐出意大利，而意大利陷入

西班牙的统治。——第３０页。

３７ 法国国王弗朗斯瓦一世的军队和查理五世（德意志皇帝和西班牙国王）

的军队于１５２５年２月２４日在帕维亚会战。法军惨败，法王弗朗斯瓦本

人被俘。这次会战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西班牙在意大利战争中的最后

胜利（１５５９年法国才最后放弃了统治意大利的野心，意大利的大部分领

土落入了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的手中）。在帕维亚会战中，在查理五世的

军队中服务的德国雇佣兵和有效地使用火器抵抗法国骑士队的西班牙

步兵起了巨大的作用。——第３１页。

３８ 指１５６６—１６０９年尼德兰资产阶级革命。在这次革命中，资产阶级和人民

群众反对封建主义的斗争同反对在十六世纪统治尼德兰（现在的比利时

和荷兰）的专制的西班牙的民族解放战争是结合在一起的。尼德兰的北

方行省荷兰和西兰是革命的堡垒，后来成为在斗争中建立起来的资产阶

级荷兰共和国（联合省共和国）的核心。荷兰在对西班牙战争中取得了胜

利，并于１６０９年获得了独立（尼德兰南部仍处于西班牙人的统治之下）。

１６２１年，荷兰和西班牙之间又发生战争，这一战争与欧洲的三十年战争

交织在一起。在三十年战争之后，荷兰的独立于１６４８年最后巩固下

来。——第３１页。

３９ １６１８—１６４８年的三十年战争是整个欧洲的战争，它是由新教徒和天主

教徒间的斗争而引起的。在捷克发生的反对哈布斯堡王朝的压迫和天

主教反动势力的进攻的起义是这场战争的开端。后来参加战争的欧洲

国家组成两个阵营。西班牙和奥地利的哈布斯堡王朝同德意志天主教

诸侯打着天主教的旗帜并在罗马教皇的支持下进攻新教国家——捷克、

丹麦、瑞典、荷兰共和国和经过宗教改革的德意志各邦。新教国家曾得

到法王——哈布斯堡王朝的对手——的支持。德国是这次斗争的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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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所，是战争参加者的军事掠夺和侵略的对象。

三十年战争分为四个时期：捷克时期（１６１８—１６２４），主要的斗争是

在捷克新教徒和皇帝天主教阵营之间进行的，结果捷克战败。１６２５年，

英国、荷兰和丹麦在法国的协助下结盟，共同反对西班牙和奥地利的哈

布斯堡王朝。丹麦时期（１６２５—１６２９），这个时期一开始，战争就具有全欧

洲的性质。但是，丹麦军队被皇帝天主教的军队击溃。１６３０年，瑞典参

战，它在保护新教诸侯的旗帜下，力图在波罗的海南岸站住脚。瑞典时

期（１６３０—１６３５）以瑞典军队的一连串胜利开始，但在１６３４年瑞典军队

被皇帝和西班牙的联合部队击溃。１６３５年法国公开站到瑞典和新教诸

侯方面。法国瑞典时期（１６３５—１６４８），战争在第一阶段具有反抗封建专

制欧洲的反动势力的性质，最后变成了互相竞争的外国侵略者对德国的

一系列的入侵。这次战争于１６４８年以缔结威斯特伐里亚和约而结束。这

一和约加深了德国的政治分裂。——第３３页。

４０ 上面提到的是三十年战争瑞典时期中的三次会战。

古斯达夫 阿道夫的军队于１６３１年９月１７日在莱比锡（即在布

雷滕费耳德）和１６３２年４月１５日在巴伐利亚的雷赫河地区击溃了由

梯 利统率的皇帝天主教军队。１６３２年１１月１６日，古斯达夫 阿道夫

在吕特岑（萨克森）击败了由华伦斯坦统率的皇帝军队。—— 第３４

页。

４１ 边屯区——十六至十九世纪奥地利帝国南部地区（斯洛文尼亚、克罗地

亚、斯拉窝尼亚和巴纳特）被称为边屯区，那里的居民（边屯区居民）必须

服边防兵役才能使用土地。——第３５页。

４２ 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１７４０—１７４８）时期，弗里德里希二世的军队于

１７４１年４月１０日在莫耳维茨（西里西亚）击败了奥地利军队。

１７４０—１７４８年的战争是由于欧洲许多封建国家，首先是普鲁士，

对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的领土野心引起的。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的皇

帝查理六世逝世后因没有男嗣而由其女儿玛丽 泰莉莎继承王位。奥

地利王位继承权的追求者拒不承认玛丽 泰莉莎的继承权。在这次战

争中普鲁士的主要同盟者是法国和巴伐利亚，萨克森在１７４２年以前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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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普鲁士的同盟者，但后来参加了奥地利阵营。英国因力图削弱其贸

易和殖民的竞争者——法国的势力而站在奥地利一边，撒丁、荷兰和

俄国也给予奥地利军事上和外交上的援助。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二

世在这次战争中曾两次背叛自己的同盟者，单独与奥地利媾和（在

１７４２年和１７４５年）。战争结果，普鲁士获得了它所占领的西里西亚，

但是，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的其他领地仍属于玛丽 泰莉莎。——第

３６页。

４３ 指欧洲的封建专制国家的同盟反对革命的法国的战争。资产阶级贵族的

英国也积极参加组织反革命的同盟。１７９２年２月，开始对法国进行武装

干涉的普鲁士和奥地利在英国和沙皇俄国的支持下缔结了军事同盟。在

１７９２年８月１０日法国宣布成立共和国和１７９３年１月法王路易十六被

处决之后，英国、荷兰、西班牙、那不勒斯、撒丁以及德意志和意大利的许

多小邦于１７９３年都公开参加了反法同盟。法国对这一同盟（即第一次反

法同盟）参加国的战争延续到１７９７年。

法国在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进行的解放的正义的战争，自反革命的大

资产阶级于１７９４年夏天掌握政权后就开始具有征服其他民族的侵略战

争的性质。——第３８页。

４４ 指英国的１３个北美殖民地争取独立的革命解放战争（１７７５—１７８３）。北

美殖民地反对英国统治的起义的原因是：已形成的美国资产阶级民族渴

望独立和力图扫清英国殖民统治给资本主义发展造成的障碍。因此，这

次起义具有资产阶级革命的性质。由于北美人取得了胜利，就建立了独

立的资产阶级国家——美利坚合众国。——第３８页。

４５ 七年战争（１７５６—１７６３）是由欧洲封建专制国家的侵略野心和法英两国

的殖民竞争引起的。英国联合普鲁士共同反对奥地利、法国、俄国、萨克

森和瑞典的同盟。１７５６—１７５７年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二世的军队曾

多次战胜奥军和法军，但是，俄国军队于１７５７—１７６０年在普鲁士取得的

胜利，使普鲁士的胜利果实化为乌有。这次战争以缔结巴黎和约和胡贝

尔茨堡和约而告终。根据巴黎和约，法国必须把它最大的殖民地（加拿

大、东印度的几乎全部法国领地等）让给英国，这就巩固了英国的殖民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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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和海上势力。胡贝尔茨堡和约恢复了普鲁士、奥地利和萨克森等国战

前的疆界。——第４１页。

４６ 因克尔芒会战是克里木战争（１８５３—１８５６）时期俄国军队和英法军队于

１８５４年１１月５日（１０月２４日）进行的会战。会战以俄国军队的失败而

告终，但俄军的积极行动和联军特别是英军遭到的惨重损失，迫使联军

放弃立即向塞瓦斯托波尔强攻而转入对这个要塞的长期围攻。在恩格斯

的“因克尔芒会战”一文中对这次会战作了详细的叙述（见“马克思恩格

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０卷第５９４—５９９页）。——第４２页。

４７ 在比利牛斯半岛战争（１８０８—１８１４）时期，巴达霍斯要塞（西班牙西南部）

两次遭到由威灵顿统率的同盟国英国、西班牙和葡萄牙军队的围攻。在

这次战争中，在英国与拿破仑法国作战的同时，西班牙和葡萄牙人民反

对法国占领者的民族解放斗争在半岛的全部土地上展开了（在许多地方

采取游击战的形式）。１８１１年３月被法军占领的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巴达

霍斯要塞在同年５月遭到同盟国军的围攻。围攻持续到１８１１年６月初，

由于围攻部队伤亡重大和法国预备队开到而撤除（在恩格斯的这一条目

的末尾不确切地指出，围攻是在１８１１年５月１６日阿耳布埃拉会战后过

了几天撤除的——这一不确切的地方在该条目刊出后被发现，从１８５８

年２月１８日恩格斯给马克思的信中可以看出，这是因为恩格斯使用的

一个资料有错误）。１８１２年２月巴达霍斯要塞再次遭到同盟国军的围

攻，在同年４月６日的强攻胜利以后，就转到同盟国军的手里。——第

５３页。

４８ 郎卡斯特王室的远亲亨利·都铎的部队与约克王朝的英王理查三世的

军队于１４８５年８月２２日在博斯威尔特（英国莱斯特郡）进行会战，会战

以理查的失败和阵亡而告终。胜利者被宣布为国王亨利七世。蔷薇战争

（１４５５—１４８５）——两个争夺王位的英国封建世系的代表之间，即约克族

（他们的徽章上饰有白蔷薇）和郎卡斯特族（他们的徽章上饰有红蔷薇）

之间的战争——以这次会战而结束。这次战争使古老的封建世系几乎完

全灭绝，结果新的都铎王朝获得政权，在英国建立了专制政体。——第

６０页。

８８７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４９ 指爱·霍尔的编年史：“高贵而光荣的郎卡斯特王室和约克王室的联合”

（《ＴｈｅＵｎｉｏｎｏｆｔｈｃＮｏｂｌｅａｎｄＩｌｌｕｓｔｒｅＦａｍｅｌｉｅｓＬａｎｃａｓｔｒｅａｎｄ

Ｙｏｒｋ》），１５４２年在伦敦出版。——第６０页。

５０ 英国内战是力图恢复斯图亚特王朝查理一世的专制统治的贵族保皇派

与议会拥护者之间在十七世纪中叶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进行的。在第一次

内战（１６４２—１６４６）初期，主张与国王妥协的分子领导下的议会军遭到失

败。但是在战争的进程中，克伦威尔领导的较为坚决的资产阶级化的贵

族和资产阶级的代表在军队中的地位得到加强。克伦威尔成功地改组了

议会的武装力量。在“新模范”军里，代表农民和手工业者广大阶层的、要

求采取有力的革命措施的民主主义分子有很大的影响。由于人民群众的

积极性，内战有了转机，国王被战胜。但是由于保皇派叛乱和苏格兰封建

贵族支持查理一世，１６４８年春天爆发了第二次内战，这次内战于１６４８

年８月以革命军队的新的胜利而告终。１６４９年查理一世被处死，在英国

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第６１页。

５１ 从保存下来的、马克思根据许多英文资料作出的摘录中可以看出，恩格

斯在写“艾雷”这一条目时，在选择需用材料方面，马克思给他很大的帮

助。在这些摘录中有下面这本小册子的摘录：理·艾雷“向切尔西军事委

员会的申述”１８５６年伦敦版（ＲＡｉｒｅｙ《ＡｄｒｅｓｓｅｓｂｅｆｏｒｅＭｉｌｉｔａｒｙＢｏａｒｄ

ａｔＣｈｅｌｓｅａ》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５６）。条目后面部分的引文即摘自这本小册

子。——第６３页。

５２ 大军（Ｇｒａｎｄｅａｒｍéｅ）是指从１８０５年起在拿破仑战争的主要战区内作战

的法兰西帝国武装力量的主要集团。在大军的编成里，除法军之外，还有

被拿破仑征服的国家（意大利、荷兰、德国、波兰和其他一些国家）的军

队。——第６４页。

５３ 指１８０９年奥法战争时期在阿本斯堡、兰德斯胡特、埃克缪尔和累根斯堡

（巴伐利亚）地区进行的历时五天的会战（１８０９年４月１９—２３日）。在战

争过程中，拿破仑法国遭到奥地利军队的顽强抵抗，在尽了最大的努力

和付出了重大的代价之后取得了胜利。奥军的顽强抵抗说明了欧洲各国

人民反对拿破仑压迫的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累根斯堡会战虽以奥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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败退而结束，但奥军的战斗力却保存下来了。

恩格斯大约在写“阿斯佩恩”这个条目的同时，还写了一条题为“阿

本斯堡”的短条目，叙述累根斯堡会战的一个阶段，即阿本斯堡会战。该

条目１８５８年刊载于“美国新百科全书”第１卷，它很短，估计原稿可能被

百科全书编辑部删节了许多。“美国新百科全书”刊载的全文如下：“阿本

斯堡——巴伐利亚王国雷根州的一个小城，居民１２００人。有人以为此地

就是罗马阿巴西努姆城的旧址。城郊有温泉和华丽的古城堡废墟。１８０９

年４月２０日，波拿巴曾在阿本斯堡城下与奥军会战，并将奥军击溃；奥

军在这次会战中损失火炮１２门，兵士１３０００人。这次胜利是兰德斯胡特

和埃克缪尔会战胜利的前奏，并打开了通往维也纳的道路。”——第６４

页。

５４ １８１５年６月１８日，拿破仑的军队在滑铁卢（比利时）被威灵顿指挥的英

国和荷兰军队以及布吕歇尔指挥的普鲁士军队击溃。这次会战在１８１５

年的战局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它预定了第七次反拿破仑同盟（英国、俄

国、奥地利、普鲁士、瑞典、西班牙和其他国家）的最后胜利和拿破仑帝国

的崩溃。同盟国军在滑铁卢会战中取得胜利，是因为英国步兵顽强作战，

经受住了拿破仑军队多次的攻击，同时还因为布吕歇尔军队及时赶到，

援救了英国和荷兰军队。——第６６页。

５５ 指１８１３年１０月１６—１９日（４—７日）的莱比锡会战，这是第六次欧洲国

家（俄国、奥地利、普鲁士、英国、瑞典、西班牙等国）同盟的军队与拿破仑

法国的军队在１８１３年战局中的一次决战。在这次历史上称为“民族之

战”的会战中，双方参战人数达５０万人。同盟国军队的胜利决定了同盟

国在整个战局中的最后胜利，并使德国从拿破仑的统治下解放出

来。——第７０页。

５６ １８１２年开始的英美战争是由于英国统治阶级力图恢复它在十八世纪美

国资产阶级革命后丧失的在北美的统治地位而引起的。美国武装力量在

对英国的斗争中，得到了人民群众的支持。人民群众认为英国人的行动

有使殖民制度复辟的危险，并把这次斗争看做是第二次独立战争。可是，

美国资产阶级的某些集团却把向邻国扩张领土的计划同这个战争联系

０９７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起来。１８１２年，战争的形势有利于英军，但是，１８１３年美军终于肃清了

同加拿大接壤的密歇根州的英军。１８１４年，英国虽然暂时还占领着华盛

顿，但是由于在对拿破仑的战争中力量消耗殆尽，并由于美国海军的顺

利行动而遭到重大损失，被迫于１８１４年１２月在承认战前地位的基础上

在根特缔结和约。军事行动在１８１５年１月停止。——第７３页。

５７ 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见注４２）时期，法国军队在萨克森的摩里茨的指

挥下，于１７４５年５月１１日在丰特努瓦（比利时）会战中击溃了英国—

汉诺威、荷兰和奥地利联军。

在英美战争期间，英美军队于１８１４年７月５日在契珀瓦（在加拿大

与美国的边境）进行会战，结果美军获胜。——第７４页。

５８ 恩格斯用流行于西欧的“克兰”这个术语表示组成阿富汗各部落的大的

氏族联合组织（贺利）。——第７８页。

５９ 逊尼派和什叶派是伊斯兰教中的两个主要派别。这两个派别是在被认为

是伊斯兰教奠基人的穆罕默德的继承人之间发生内讧后于七世纪形成

的。——第７８页。

６０ 莫卧儿是十六世纪初从中亚细亚东部侵入印度的突厥侵略者，１５２６年

他们在印度北部建立大莫卧儿帝国（欧洲人称这个帝国的统治者为大莫

卧儿，而他们自称为缽谛沙赫）。在当时人的心目中，莫卧儿帝国的创始

人是成吉思汗时代蒙古侵略者的直系后裔，这就是“莫卧儿”一词的由

来。莫卧儿帝国的势力扩张得很大，在十七世纪中叶征服了印度的大部

分和阿富汗的一部分地方。但是，由于农民起义和印度各民族对伊斯兰

教侵略者的反抗加强，以及他们经常的内讧和封建割据趋势的日益加

强，大莫卧儿帝国便衰落下去，到十八世纪上半叶实际上已完全瓦

解。——第７８页。

６１ 马拉提人是印度境内居住在德干西北部地区的一个部族。从十七世纪中

叶起，这个部族开始了武装斗争，反对莫卧儿封建主的异族统治，他们

沉重地打击了大莫卧儿帝国并加速了它的崩溃。在这一斗争进程中建立

了一个马拉提人的独立邦。这个邦的封建上层人物不久就走上了侵略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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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的道路。十七世纪末，马拉提邦被封建内讧所削弱，但是在十八世纪

初，又形成了一个以最高统治者——派施华为首的诸马拉提王国的强大

联盟。马拉提封建主为了称霸印度而与阿富汗人进行斗争，１７６１年遭到

惨重的失败。由于参加称霸印度的斗争和马拉提封建主的内部纠纷而弄

得筋疲力尽的诸马拉提王国，在１８０３—１８０５年英国马拉提战争中被东

印度公司征服。——第７９页。

６２ 锡克教徒是十六世纪旁遮普的一个教派。它们旨在使印度教和伊斯兰教

和解的平等教义成了从十七世纪末起来反对印度封建主和阿富汗侵略

者的农民的指导思想。以后锡克教徒本身分化出封建上层分子，其代表

人物（谢尔达尔）领导了锡克教徒各公国。十九世纪初这些公国在一个

谢尔达尔朗吉特·辛格的统治下联合了起来，由他治理的锡克教徒国家

包括整个旁遮普和邻近一些地区。１８４５年英国殖民者利用锡克教显贵

中的叛变分子，挑起了和锡克教徒的冲突，于１８４６年使锡克教徒国家变

成了一个藩属。１８４８年锡克教徒举行起义，可是于１８４９年被完全征

服。——第８０页。

６３ 还在１８３７年１１月就开始的伊朗军队对赫拉特的围攻一直持续到１８３８

年８月。伊朗的沙赫穆罕默德向赫拉特的进军不仅是伊朗和阿富汗，而

且是英国和俄国在这一地区的矛盾尖锐化的结果。英国政府力图加强英

国在阿富汗的势力和削弱俄国当时在伊朗已经巩固的势力，并且力图把

不利于伊朗的贸易条约强加于伊朗，因此它声称，沙赫的行动是敌视英

国的行动，要求撤除对赫拉特的包围。由于沙赫拒绝这个要求，英国政

府就断绝了同伊朗的外交关系，并于１８３８年派分舰队开入波斯湾，以战

争相威胁。伊朗的沙赫被迫撤除围攻，后来又被迫同意与英国签订贸易

条约。

马克思写的“对波斯的战争”一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

版第１２卷第１２７—１３２页）叙述了对赫拉特的围攻。从恩格斯的摘录中

可以看出，他阐明这次事件以及与此有关的１８３８—１８４２年英国和阿富

汗战争的主要资料是下面这本书：约·威·凯“阿富汗战争史”１８５１年

伦敦版第１—２卷（ＪＷ Ｋａｙ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ｔｈｅＷａｒｉｎＡｆｇｈａｎｉｓｔａｎ》

ＶｏｌⅠ—Ⅱ，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５１）。——第８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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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４ １８３８年准备入侵阿富汗的英国军队经过与阿富汗接壤的信德地区（印

度西北部），这给以后英国殖民者侵占该地区造成了方便。对阿富汗的战

争开始时，东印度公司用威胁和强暴的手段迫使信德的封建统治者同意

英军通过他们的辖区。１８４３年英国人要求当地的封建主承认自己是东

印度公司的藩属，并且在镇压了举行起义的俾路支各部落（信德的土著

居民）后宣布该地区并入不列颠印度。——第８１页。

６５ 西帕依是英国殖民者在印度本地人中间招募的雇佣兵，他们受英国军官

指挥。在英印军队中的西帕依部队被英国人用来征服印度和对印度邻近

国家（阿富汗、缅甸等）进行侵略战争。然而成为英国统治的支柱的西

帕依却受到印度人民群众对殖民制度共同的不满情绪的侵袭，这在

１８５７—１８５９年印度规模极大的民族解放起义期间尤其明显。——第８３

页。

６６ 指科尔蒙太涅的著作“军事建筑学即筑城法”１７４１年海牙版（《Ａｒｃｈｉ－

ｔｅｃｔｕｒｅｍｉｌｉｔａｉｒｅ，ｏｕ，ｌａｒｔｄｅｆｏｒｔｉｆｉｅｒ》 ＬａＨａｙｅ，１７４１）。——

第８９页。

６７ １７０３年１１月１５日在斯赫尔巴赫河（德国西部）会战中，法军战胜了德

意志帝国军队；法国步兵的刺刀冲杀决定了战斗的结局。

这次会战发生于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１７０１—１７１４）期间，而这次

战争是由于西欧国家为瓜分已经衰落的封建西班牙在欧洲的领地和它

的殖民地的斗争以及英、法在海上的竞争和对殖民地的竞争引起的。法

王路易十四力图吞并西班牙君主国，而在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断绝了男

嗣以后，达到了选自己的孙子菲力浦·波旁继承西班牙王位的目的。英

国、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这个王朝的代表也是德意志皇帝）、荷兰、萨

瓦公国、葡萄牙、普鲁士和德意志其他各邦就结成同盟反对法国和西班

牙。战争是在四个地区即意大利、西班牙、德国西部和西南部以及尼德

兰进行的。它的结果是西班牙帝国的部分领土被瓜分，法国弄得民穷财

尽。根据乌得勒支和约（１７１３）和拉施塔特和约（１７１４），法国国王必须

放弃法兰西君主国和西班牙君主国合并的计划，虽然西班牙王位已保留

给菲力浦·波旁；在尼德兰和意大利的西班牙领地交给奥地利哈布斯堡

３９７注  释



王朝。在战争中获利最多的英国达到了削弱法国在海上和殖民地的势力

的目的，获得了直布罗陀、梅诺尔卡岛屿以及在北美的一些法国殖民地，

而且有把黑奴贩运到西班牙殖民地的权利。——第９０页。

６８ 从１８５７年９月１０日恩格斯给马克思的信以及马克思和恩格斯手写的

准备材料中可以看出，“巴克莱 德 托利”这一条目是他们的共同著作，

虽然最后文字上的修饰是由马克思完成的。作者在编写该条目时所利用

的资料，除了参考书刊以外，还有马尔田斯条约和协定汇编、１８２７年巴

黎出版的若米尼的著作“拿破仑的政治和军事生涯”第４卷（《Ｖｉｅｐｏｌｉ

ｔｉｑｕｅｅｔｍｉｌｉｔａｉｒｅｄｅＮａｐｏｌéｏｎ》Ｔｏｍｅ４，Ｐａｒｉｓ，１８２７）、１８５６年莱比锡

出版的德国历史学家伯恩哈尔迪的著作 “托尔伯爵生平事迹”

（《ＤｅｎｋｗüｒｄｉｇｋｅｉｔｅｎａｕｓｄｅｍＬｅｂｅｎｄｅｓＧｒａｆｅｎｖｏｎＴｏｌｌ》 Ｌｅｉｐｚｉｇ，

１８５６）。在这些书中，对１８１２年卫国战争历史的叙述是带有片面性的，有

时还作了极大的歪曲，这不能不影响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文章中对这段

历史的某些方面所作的阐述，因为他们在当时缺乏比较客观的资料。这

一条目也未能例外，其中不确切地说明了任命米·伊·库图佐夫为俄军

总司令的原因、库图佐夫放弃格查茨克附近（确切些说是察列沃 宰米舍

附近）阵地的动机以及他在指挥俄军后来的军事行动中的作用。这里无

根据地把巴克莱 德 托利与库图佐夫相对立。巴克莱 德 托利虽然是俄

国的杰出的军事长官和爱国者，但是他在战略上的天才、对战争性质的

理解、作战经验以及在军队和人民中的威信方面都远远不如伟大的俄国

统帅。正是因为这些情况，亚历山大一世皇帝在舆论的压力下不得不收

敛起自己对统帅库图佐夫的反感，同意任命他为总司令。——第９２页。

６９ 指１８０７年２月７—８日（１月２６—２７日）法俄军队的普略西什 埃劳（东

普鲁士）会战——第四次反法同盟（英国、俄国、普鲁士和瑞典）战争

中最残酷的会战之一。１８０６年普军被拿破仑军队击溃以后，东普鲁士就

成了这次战争的主要战场，拿破仑的武装力量在那里遇到了同盟国俄普

军队的顽强抵抗。拿破仑在普略西什 埃劳尽管伤亡巨大，但是未能取得

决定性的胜利。结果，法军暂时中止了行进，而且它截断俄军和俄国边

境的联络的尝试也没有成功。——第９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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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０ 在俄国和瑞典战争（１８０８—１８０９）期间，俄军在巴克莱 德 托利的统率

下于１８０９年３月从芬兰开入瑞典本国领土，这使瑞典贵族为贵族寡头

政治的利益而限制王权的反国王古斯达夫四世的密谋提前实现。古斯达

夫四世在１８０９年３月被推翻，不久他的叔父塞德曼兰公爵被宣布为国

王查理十三。同年９月，瑞典被迫与沙皇俄国缔结弗里德里希斯哈姆和

约，把芬兰割让与俄国。

恩格斯把俄军横渡波的尼亚湾的进军比做过去瑞典人自己进行的

一次规模较小的类似的军事行动，亦即１６５７—１６５８年丹麦和瑞典战争

期间１６５８年１月底瑞典国王查理十世·古斯达夫的军队横渡封冻的

大、小贝尔特海峡向丹麦领土的进军。查理 古斯达夫入侵丹麦迫使丹麦

签订对瑞典有利的和约。——第９２页。

７１ 指“拿破仑执政时期法国历史回忆录，与拿破仑一同作俘虏的将军们编

于圣海伦岛，根据完全由拿破仑亲自校订的原稿刊印”１８２３年巴黎版

（《ＭéｍｏｉｒｅｓｐｏｕｒｓｅｒｖｉｒàｌｈｉｓｔｏｉｒｅｄｅＦｒａｎｃｅ，ｓｏｕｓＮａｐｏｌéｏｎ，éｃｒｉｔｓà

ＳａｉｎｔｅＨéｌèｎｅ，Ｐａｒｌｅｓｇéｎéｒａｕｘｑｕｉｏｎｔｐａｒｔａｇéｓａｃａｐｔｉｖｉｔé，ｅｔｐｕｂｌｉéｓ

ｓｕｒｌｅｓｍａｎｕｓｃｒｉｔｓｅｎｔｉèｒｅｍｅｎｔｃｏｒｒｉｇéｓｄｅｌａｍａｉｎｄｅＮａｐｏｌéｏｎ》Ｐａｒｉｓ，

１８２３）。——第９２页。

７２ 根据富尔的计划，拿破仑一旦入侵，俄国的武装力量应分为三个军团，其

中第一军团应依靠１８１１—１８１２年在德里萨（立陶宛）特别构筑的营垒，

顶住敌人的主力突击，而第二军团应在敌人的翼侧和后方机动。根据弗

里德里希二世时代普鲁士陈腐的战略和策略的精神制定的这个计划分

散了俄军的兵力，使他们必然被在数量上占优势的敌人各个击破。拿破

仑的战略意图基本上建立在富尔计划的错误上。但是，俄国指挥部（其

中包括巴克莱 德 托利）对于这个计划的错误是清楚的，它在支持富尔

计划的亚历山大一世实际上不参与指挥作战以后，就及时定下决心放弃

德里萨营垒并退向俄国内地以便俄国第一军团和第二军团会合。——

第９３页。

７３ １８１２年８月１６—１７日（４—５日），拿破仑军队同掩护巴格拉齐昂和巴克

莱 德 托利军队（这两支军队于１８１２年８月３日（７月２２日）会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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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力退却的俄国部队在斯摩棱斯克附近发生会战。拿破仑想强使俄军进

行决战没有成功。他以巨大伤亡的代价占领了俄国后卫部队在主力被击

退以后所放弃的城市。斯摩棱斯克会战是１８１２年卫国战争中著名的会

战之一，这次会战表明了俄国军队和人民抵抗入侵的征服者的力量的增

长，也显露出拿破仑迅速歼灭俄军的图谋的破产。会战以后，拿破仑试

图缔结和约，但没有成功。——第９３页。

７４ 指在格查茨克西南的察列沃 宰米舍附近的阵地，俄军于１８１２年８月２９

日（１７日）抵达该地。俄军根据上任不久的总司令米·伊·库图佐夫的

决定放弃了这个阵地，库图佐夫打算在兵力较占优势的情况下与法军进

行决战，而这需要赢得时间，并需要预定的援军与主力会合。由于这个

缘故，俄军从察列沃 宰米舍退到博罗迪诺。——第９３页。

７５ 这里提到的是在第六次欧洲国家反拿破仑法国的同盟战争中１８１３年战

局的一系列会战。１８１２年拿破仑军队在俄国的溃败成了欧洲各国人民

反对拿破仑统治的起义信号。１８１３年２月，在俄军进入波兰和德国以

后，缔结了与拿破仑作战的俄普同盟。１８１３年春天，英国、俄国、普鲁

士、瑞典、西班牙和葡萄牙组成了反拿破仑同盟，同年秋天，奥地利也

公开参加了同盟。在１８１３年战局中，拿破仑虽然取得了一些胜利，但是

他的军队已被同盟国军击溃，并被赶出了德国。

１８１３年５月２０—２１日（８—９日）在包岑（萨克森）会战中，拿破

仑军队战胜了同盟国俄普军队，但是同盟国军在巴克莱 德 托利统率的

俄国后卫部队的掩护下秩序井然地撤退。次日，从包岑撤退的俄国部队

在格尔利茨附近与法军进行后卫战，俄军取得了胜利。

在１８１３年１０月１６—１９日（４—７日）的莱比锡会战（见注５５），巴

克莱 德 托利指挥同盟国军的中路。——第９４页。

７６ 见注４４。——第９５页。

７７ 在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１７８９年１０月５日和６日从巴黎走到凡尔赛

的人民群众与国王近卫军发生流血冲突，结果迫使国王路易十六返回巴

黎，从而粉碎了宫廷在凡尔赛准备的反制宪议会的反革命阴谋。

１７９１年２月１９日在巴黎发生了人民骚动，国王眷属试图逃往国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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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这次骚动的起因。——第９５页。

７８ 万第战争是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１７９３年３月在万第省发动的反对法

兰西共和国的反革命叛乱引起的。大多数叛乱者是受反革命的教士和贵

族唆使和指挥的当地一部分农民。英国政府的代表给予叛乱者积极的帮

助。１７９３年６月万第人围攻并夺取了共和国军队所防守的索缪尔城，但

不久就遭到一连串失败。叛乱于１７９５年被平定，但是在１７９９年和以后

的年代中又多次试图叛乱。——第９５页。

７９ 热月九日（１７９４年７月２７—２８日）是颠复雅各宾党人的政府、建立大

资产阶级的统治的反革命政变。———第９５页。

８０ 这里列举的是１７９６—１７９７年战局中的一系列会战，在这次战局中，由波

拿巴将军率领的法国军队侵入意大利北部，击溃了同盟国奥地利和皮蒙

特（撒丁）军队。在前面提到的蒙多维会战中，波拿巴的军队大败皮蒙

特军队，从而迫使皮蒙特国王单独媾和。由于奥军在洛迪的失败，波拿

巴军队占领了米兰。波拿巴获得胜利的里沃利会战（１７９７年１月１４—１５

日）在夺取意大利北部的战斗中起了决定性作用，最后决定了整个战局

有利于法国的结局。奥地利人被迫将曼都亚要塞交给法国人，并于１７９７

年１０月缔结有利于法国的和约，这一和约意味着第一次反法同盟的彻

底瓦解。——第９５页。

８１ 波拿巴和他手下的将军们利用反法同盟失败后在意大利加强起来的反

专制制度运动，在支援意大利共和派的幌子下力求在意大利以“女儿”共

和国的形式建立法国的统治。１７９８年３月，在法国武装力量的支持下罗

马共和国宣告成立；教皇庇护六世逃跑。但是在１７９９年，在第二次反法

同盟的各国军队进入意大利以后，意大利的各个共和国被推翻，并在罗

马地区恢复了教皇的政权。随着法国在意大利统治的恢复，拿破仑先把

一部分教皇国领土并入附庸的意大利王国，而于１８０９年又把教皇国划

入法兰西帝国。——第９６页。

８２ 远 征埃及是１７９８年法国陆海军在波拿巴将军统率下向埃及的进军，

其目的是要在近东确立法国的殖民统治，侵占当时属于土耳其的埃及

和叙利亚，并且在英国与印度的交通线上打击英国。由于法国舰队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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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７９８年８月１日在艾布基尔被英国纳尔逊海军上将的分舰队歼灭，由

于亚·瓦·苏沃洛夫统率下的俄奥军队在意大利北部战胜了法军以及

海军上将费·费·乌沙可夫指挥的俄国分舰队在地中海的胜利行动，

波拿巴在埃及的胜利就化为乌有。１７９９年秋天，波拿巴把军队留在埃

及，自己返回法国，而在１８０１年这支军队被迫向英军投降。——第９６

页。

８３ 雾月１８—１９日（１７９９年１１月９—１０日）波拿巴将军和他的拥护者实行

政变，结束了法国资产阶级反革命的发展进程。政变的结果建立了被任

命为第一执政的拿破仑·波拿巴的军事专政。——第９６页。

８４ 在１８００年６月１４日马连峨会战（意大利北部）中，得到关于奥军部署

的不确实情报的拿破仑的军队受到突然的攻击。尽管如此，奥军仍然遭

到了失败。马连峨会战的胜利以及法国另一支军队在德国西南部与奥军

作战的胜利，促使１７９８年底由英国、奥地利、俄国、西班牙、那不勒斯

和土耳其组成的第二次反法同盟瓦解。由于这次胜利，拿破仑的政权得

到了巩固。——第９６页。

８５ 大军——见注５２。——第９６页。

８６ 在第三次欧洲国家（英国、奥地利、俄国和那不勒斯王国）反拿破仑法

国的同盟战争时期，１８０５年１０月奥地利马克将军的军队在乌尔姆地区

被法军包围，结果被迫投降。——第９７页。

８７ 拿破仑反对第五次同盟（奥地利、英国、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战争时期，

在１８０９年７月５—６日瓦格拉姆会战中拿破仑军队战胜了奥地利军队。

为了庆祝这次胜利，贝尔蒂埃获得了瓦格拉姆公爵的封号。奥地利在这

次失败以后，承认自己为战败国，并于１８０９年１０月在苛刻的条件下与

拿破仑缔结了和约。——第９７页。

８８ 指拿破仑军队被击溃和同盟国军进入巴黎以后，１８１４年４月由参议院

建立的、达来朗担任主席的临时政府。临时政府促成了波旁王朝的复

辟。——第９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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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９ “贝尔蒂埃元帅回忆录”１８２７年巴黎版第１—２部（《Ｍéｍｏｉｒｅｓｄｕ

ｍａｒéｃｈａｌＢｅｒｔｈｉｅｒ》 Ｐａｒｔ，Ⅰ— Ⅱ ，Ｐａｒｉｓ，１８２７）。—— 第９８

页。

９０ 恩格斯写的“阿尔及利亚”这一条目被“美国新百科全书”编辑部作了

某些修改。从１８５７年９月２２日恩格斯给马克思的信中可以看出，在我

们未曾获得的该条目的原稿中有关于阿尔及利亚人民在阿布德 艾尔

喀德的领导下进行反对法国征服者的解放战争的记述和关于毕若元帅

在阿尔及利亚的殖民活动的评述。大概由于在百科全书中已经列入关于

阿布德 艾尔 喀德的专门条目，并且预定把向马克思预约的“毕若”一

条（见本卷第２２１—２２４页）也列入，所以这些地方都被编辑部删略，该

条目的内容就受到了损害。在条目中还有编辑部篡改的其他痕迹。

恩格斯在写这一条目时，纠正了资产阶级的历史文献和参考书刊

——当时他唯一能够弄到的资料——对阿尔及利亚历史所作的有偏见

的说明（其中他利用了１８４６年莱比锡出版的“维干德百科辞典”第１卷

（《ＷｉｇａｎｄｓＣｏｎｖｅｒｓａｔｉｏｎｓＬｅｘｉｋｏｎ》ＢｄⅠ，Ｌｅｉｐｚｉｇ，１８４６）里的“阿

尔及尔”这一条目，第１０８页上的引文看来是从这一条目中摘录来的）。

但是，由于当时对非洲国家的历史根本没有深入研究，个别问题上某些

陈腐的片面的论点就必然会从恩格斯掌握的资料渗入到他写的条目中，

例如，在说明基督教国家在与阿尔及利亚海盗的斗争中的作用（大家知

道，这些国家本身就广泛地从事海上掠夺）以及法国人最初占领阿尔及

利亚的情况和动机问题上，都表现出这种情况。——第９９页。

９１ 库鲁格鲁人是土耳其人与阿尔及利亚妇女结婚所生的后代。—— 第

１００页。

９２ 欧洲人过去称位于埃及西部的北非伊斯兰教国家为贝尔贝莱国家或巴

巴尔国家。——第１０２页。

９３ １８２７年４月３０日，阿尔及尔的德依侯赛因在他的官邸举行的招待会

上，因法国政府未偿还欠阿尔及利亚臣民的债而与法国总领事德瓦尔

发生争执，并且为了反击德瓦尔的横蛮无礼的挑衅行为，用蒲扇打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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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脸。这一由法国领事挑起的事件成了查理十世政府于１８２７—１８２９年

对阿尔及利亚海岸实行封锁的借口。封锁以后，法国殖民者于１８３０年开

始征服这个国家。——第１０３页。

９４ 这里说的是查理十世政府打算在法国政府实际控制阿尔及利亚并使奥

斯曼帝国本身在财政上更加依赖法国的条件下，在形式上将阿尔及利亚

交给土耳其政府管理。根据这些条件，在阿尔及尔打算建立特别政府

（由于土耳其政府的软弱和它没有管理远方领地的能力，这个政府必然

成为法国的傀儡）；阿尔及利亚的四个港口交给法国，并给予法国经营珊

瑚业的权利；苏丹对于法国在把阿尔及尔“归还”苏丹的问题上的“援

助”应付给法国２０００万法郎。利用土耳其军队征服阿尔及利亚，也是法

国统治集团的打算。但是由于１８３０年法国资产阶级七月革命使得奥尔

良王朝替代了波旁王朝，同土耳其政府的谈判就停止了。七月王朝走上

了在阿尔及利亚建立法国的直接统治的道路。——第１０４页。

９５ 在克洛塞尔元帅指挥下的法军向控制在阿尔及利亚起义者手中的康士

坦丁区的远征是在１８３６年秋天进行的。法军试图以强攻占领康士坦丁

城，但被阿尔及利亚的部队击退。次年秋天，接替克洛塞尔担任阿尔及

利亚总督的当雷蒙将军率兵进行了第二次远征。这一次法军以强攻占领

了康士坦丁，但付出了很大伤亡的代价。法国兵士对该城居民进行了残

暴的迫害。——第１０８页。

９６ 阿尔及利亚人在阿布德 艾尔 喀德的领导下进行的反对法国征服者的

解放斗争从１８３２年持续到１８４７年。阿布德 艾尔 喀德依靠阿尔及利亚

广大的居民，在他的控制下联合了一些阿拉伯部落，取得了战果，因而

迫使法国人于１８３４年承认阿尔及利亚西部（几个沿海城市除外）为独立

的阿拉伯国家。法国殖民者经常违反与阿布德 艾尔 喀德签订的条约，

一再侵入阿尔及利亚西部。１８３９—１８４４年期间，阿布德 艾尔 喀德的国

家经过了顽强的斗争以后被征服，他自己也不得不退到摩洛哥。１８４５—

１８４７年，阿布德 艾尔 喀德在阿尔及利亚西部重新领导群众的解放起

义。这次起义被血腥镇压以后，他在撒哈拉绿洲区继续领导进行反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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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侵略者的游击战。１８４７年阿布德 艾尔 喀德被俘。然而在这以后，不

论在阿尔及利亚西部还是东部，阿尔及利亚人反殖民主义的起义都没

有停止过。——第１０８页。

９７ 马拉布特是伊斯兰教派的代表，修道士；他们积极参加北非各国人民反

对欧洲征服者的解放斗争。——第１０９页。

９８ ＢｕｒｅａｕＡｒａｂｅ（阿拉伯局）是法国在阿尔及利亚处理与当地居民直接有

关的问题的军事行政机关的名称。在每个被征服的阿尔及利亚的区都设

有这种局，它们拥有极大的权力。——第１０９页。

９９ 从１８５７年９月１０日恩格斯给马克思的信以及保存下来的恩格斯摘自

若米尼写的１８２７年巴黎出版的“拿破仑的政治和军事生涯”（《Ｖｉｅｐｏｌｉ

ｔｉｑｕｅｅｔｍｉｌｉｔａｉｒｅｄｅＮａｐｏｌéｏｎ》Ｐａｒｉｓ，１８２７）等书的准备材料中可以看

出，这一条目的初稿是由恩格斯编写的。初稿由马克思补充了取自法国

参考书刊１８５４年巴黎出版的 “传记集” 第 ３卷 （《Ｂｉｏｇｒａｐｈｉ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ｅｌｌｅ》Ｔ３，Ｐａｒｉｓ，１８５４）、拿破仑回忆录（《Ｍéｍｏｉｒｅｓｐｏｕｒｓｅｒｖｉｒ

ａｌｈｉｓｔｏｉｒｅｄｅＦｒａｎｃｅ，ｓｏｕｓＮａｐｏｌéｏｎ…》Ｐａｒｉｓ，１８２３）等书的材料，并

经他校阅后寄往纽约。——第１１２页。

１００ 指俄土战争（１７８７—１７９１）时期，１７８８年俄军对黑海北岸的土耳其人

的据点奥查科夫要塞的长期围攻和占领。——第１１２页。

１０１ 在考斯丘什科领导下的波兰民族解放起义时期，１７９４年６月卞尼格先

的部队在奥什米亚纳和索雷附近击败了波兰军队。同年８月，俄军击破

了防守维尔诺（维尔纽斯）城的波军抵抗，进入该城。

由于起义被镇压，１７９５年奥地利、普鲁士和沙皇俄国对波兰进行

第三次瓜分，这次瓜分使波兰国家最后灭亡。——第１１２页。

１０２ 指１７９６年俄军围攻和占领杰尔宾特城，这是对波斯沙赫阿加 穆罕默

德于１７９５年入侵格鲁吉亚时大批屠杀和奴役居民的报复。——第

１１３页。

１０３ 围攻但泽（格但斯克）是在拿破仑第一同第四次欧洲国家反法同盟的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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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时期拿破仑军队于１８０７年３月发起的。由普鲁士军队和同盟国俄国

部队组成的要塞守军对占优势的敌军进行了顽强的抵抗。要塞于１８０７

年５月底投降。——第１１４页。

１０４ “彗星”（《ＤｅｒＫｏｍｅｔ》）是德国自由派的文学日报，１８３０—１８４８年在

莱比锡出版。

“晚报”（《ＡｂｅｎｄＺｅｉｔｕｎｇ》）是德国资产阶级的文学报纸，１８１７—

１８５７年在德勒斯顿和莱比锡出版。——第１１７页。

１０５ 莱比锡的席勒协会和德国文学家联合会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联合了决

心为德国的出版自由和宣传自由主义思想而斗争的德国作家。——第

１１７页。

１０６ “萨克森祖国报”（《ＳａｃｈｓｉｓｃｈｅＶａｔｅｒｌａｎｄｓＢｌａｔｔｅｒ》）是德国自由派的

报纸，从１８３７年起在德勒斯顿出版，而从１８４１年起在莱比锡出

版。——第１１７页。

１０７ “德国天主教”是１８４４年在德意志许多邦中发生的、有中小资产阶级广

大阶层参加的宗教运动。这个运动反对天主教会中的神秘主义和伪善

的各种极端表现，并以宗教的形式反映了四十年代资产阶级对德国反

动制度的不满。“德国天主教徒”反对罗马教皇的最高权位以及天主教

会的许多教条和仪式，竭力使天主教适应于德国资产阶级的需

要。——第１１７页。

１０８ 在萨克森军队枪杀莱比锡的人民示威后的第二天，即１８４５年８月１２

日在莱比锡的练马场上举行了市民大会。这次示威旨在反对萨克森政

府迫害“德国天主教徒”运动的参加者，而这次示威的导火线则是萨克

森皇太子约翰到莱比锡时举行的军事检阅。约翰太子被认为是这次迫

害的祸首。——第１１７页。

１０９ 祖国联合会是一个广泛的民主组织，它是在法国资产阶级二月革命和

德意志各邦的资产阶级三月革命所引起的革命运动高涨的情况下，于

１８４８年３月底在莱比锡建立的。领导这个组织的是勃鲁姆、卢格、叶

凯尔等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共和派分子。该联合会在萨克森各地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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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有分会。——第１１７页。

１１０ 预备议会是指１８４８年３月３１日至４月４日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举行

的德意志各邦社会人士会议。预备议会的绝大多数代表属于君主立宪

派。这些代表拒绝共和民主派少数关于在德国建立联邦共和制和在全

德国民议会召开之前将预备议会成为制宪机构的提议。以黑克尔和司

徒卢威为首的一部分共和派由于自己的提议未获通过而离开了预备议

会，但是以勃鲁姆为首的一部分比较温和的共和民主反对派仍然留下，

并且参加组织自由派提出的五十人委员会。温和的共和派在委员会中

一共只得到１２个席位。该委员会必须根据与联邦议会（旧德意志联邦

的反革命机关）的协议，保证全德国民议会的召开。预备议会还制定了

“德国人民的基本权利和要求”的草案，这个文件仅仅在口头上宣布了

一些资产阶级自由，但是没有触及当时德国半封建专制制度的基础。

法兰克福议会是指１８４８年５月１８日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召开的

全德国民议会，其目的是制定全德宪法。议会的多数是由自由派资产阶

级代表以及归附于它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组成的。左派的温和激进分

子聚集在罗伯特·勃鲁姆的周围。由于自由派多数的胆怯和妥协以及

小资产阶级左翼的动摇和不彻底性，议会不仅没有成为真正统一德国

的机构，而且变成了失去实际权力、引导群众离开革命斗争的纯粹的争

论俱乐部。１８４９年夏天议会停止了活动。——第１１８页。

１１１ １８４８年１０月６日爆发的维也纳人民起义是由于大资产阶级所支持的

反革命保皇派试图消灭１８４８年奥地利资产阶级三月革命的成果、恢复

专制制度而引起的。德皇派遣维也纳守备部队征讨革命的匈牙利的命

令是这次起义的直接导火线。经过１８４８年１０月２４日到１１月１日的

激烈战斗之后，起义被德皇军队镇压。维也纳人失败的原因在于起义者

阵营中缺乏统一，他们的小资产阶级的领导者优柔寡断以及由于德意

志各邦的资产阶级的叛变而使支持维也纳的运动削弱。维也纳的十月

起义是奥地利和德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发展中的最高峰。——第

１１８页。

１１２ １７９２年６月２０日在巴黎发生了人民群众的武装示威游行，群众冲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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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王宫。这次发动是由吉伦特派（大资产阶级党派）组织的，其目的是

对国王路易十六施加压力，迫使他撤销关于吉伦特派内阁辞职的决定，

但结果成了反对王权和反对宫廷与外国干涉者勾结的示威游行。示威

游行表明了人民群众反君主制度的情绪的增长。后来事件发展为１７９２

年８月１０日的人民起义，结果在法国推翻了君主制度，建立了共和

国。——第１１９页。

１１３ 指反对第二次同盟战争时期，１８００年拿破仑对意大利北部的进军，这

次进军以马连峨会战（见注８４）的胜利而告终。——第１１９页。

１１４ 大陆体系，也叫做大陆封锁，拿破仑第一于１８０６年宣布这样一项措施，

禁止欧洲大陆各国和英国进行贸易。——第１１９页。

１１５ 关于临时政府，见注８８。——第１２０页。

１１６ 马克思指１８２９年巴黎出版的“布里昂先生关于拿破仑、督政府、执政

时代、帝制时期、复辟时期的回忆录”（《ＭéｍｏｉｒｅｓｄｅＭ ｄｅＢｏｕｒｒｉｅｎｎｅ

ｓｕｒ Ｎａｐｏｌéｏｎ，ｌｅ Ｄｉｒｅｃｔｏｉｒｅ，ｌｅ Ｃｏｎｓｕｌａｔ，ｌＥｍｐｉｒｅ ｅｔ ｌａ

Ｒｅｓｔａｕｒａｔｉｏｎ》Ｐａｒｉｓ，１８２９）。据推测，这些回忆录的大部分是过去拿

破仑的外交官维耳马雷写的，他专门编造这类著作。——第１２０页。

１１７ 在１７５６—１７６３年的七年战争（见注４５）期间，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

二世的军队于１７５７年１２月５日在西里西亚莱滕（吕廷）会战中击败了

奥地利军队。——第１２２页。

１１８ 在１７５６—１７６３年的七年战争期间，弗里德里希二世的普鲁士军队于

１７５７年６月１８日在科林（捷克）被奥地利军队击败。

１７５９年８月１２日（１日）库奈斯多夫（普鲁士）会战，是七年战

争中规模最大的会战之一，在这次会战中俄国军队大败弗里德里希二

世的军队。普军失败的后果是１７６０年俄国军队暂时占领柏林。只是由

于俄国同它的盟国——奥地利和法国——之间的矛盾，以及亲普鲁士

的彼得三世登上俄国王位，普鲁士才免于复灭。——第１２２页。

１１９ 在“美国新百科全书”第二卷中刊登这一条目时，百科全书编辑部把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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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另一作者写的“浮动炮台”（《Ｆｌｏａｔｉｎｇｂａｔｔｅｒｉｅｓ》）一条合并在一起，

作为专门的一个条目。看来这一条目是由某个美国专家编写的，其中包

括了恩格斯在写完《Ｂａｔｔｅｒｙ》这一条目并寄往纽约后的时期关于美国

造船的资料。——第１２５页。

１２０ 见注３１。——第１２８页。

１２１ １８０５年１２月２日（１１月２０日）俄奥军队和法国军队之间进行的奥斯

特尔利茨（莫拉维亚）会战以拿破仑第一的胜利而结束。奥地利在这次

失败后退出第三次同盟并同拿破仑缔结普勒斯堡和约。俄国和英国继

续作战，于１８０６年组成新的即第四次反拿破仑法国的同盟。——第

１２８页。

１２２ 本条目的大部分是由马克思写的。他对贝姆作了政治上的评定，以及对

条目全文进行了最后校订和文字上的润饰。同时马克思几乎一字不改

地转抄了恩格斯在１８５７年９月１８日给马克思的信中以及恩格斯为马

克思而写的专题短评中对作为军事活动家的贝姆的评定，以及对他在

１８３０—１８３１年波兰起义时期和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在特兰西瓦尼亚的革命

战争时期的军事活动的估价。此外，恩格斯帮助马克思选择和校正传记

材料。——第１３２页。

１２３ 指１８１３年保卫由拿破仑军队占领的但泽（格但斯克），当时该城被普俄

军队包围。该城被围困十一个月半，在此期间，守军（其中有波兰军

队）经受住了三次正规围攻，但是最后被迫投降。——第１３２页。

１２４ 指下面这本书：约·贝姆“１８１９年以前波兰王国炮兵使用康格里弗燃

烧火箭的经验”１８２０年魏玛版（ＪＢｅｍ 《ＥｒｆａｈｒｕｎｇｅｎüｂｅｒｄｉｅＣｏｎ

ｇｒｅｖｓｃｈｅｎ ＢｒａｎｄＲａｋｅｔｅｎ， ｂｉｓ ｚｕｍ Ｊａｈｒｅ １８１９ ｉｎ ｄｅｒ

ｋｏｎｉｇｌｐｏｌｎＡｒｔｉｌｌｅｒｉｅｇｅｓａｍｍｅｌｔ》 Ｗｅｉｍａｒ，１８２０）。——第１３２页。

１２５ 指１８２５年１２月１４日彼得堡十二月党人的起义。——第１３２页。

１２６ １８３１年５月２６日（１４日）在沃斯特罗仑卡附近由吉比奇统率的沙皇军

队击败了波兰起义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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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３０—１８３１年波兰起义是由沙皇制度民族压迫和警察压迫引起

的。１８３０年１１月２９日（１７日）在华沙以军事政变开始的这次起义，具

有人民起义的性质，结果赶走了沙皇军队。但是波兰政府和军队中的小

贵族的领导人实行投降政策，阻挠广大的人民群众参加民族解放运动，

同时表现了对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土地的侵略野心。资产阶级民主派代

表未能废除农奴的依附关系，因而起义没有得到农民的应有支持。１８３１

年２月开始的战事的最后结局是：波兰政府于１８３１年９月８日（８月

２６日）投降，把华沙交给沙皇军队。波兰起义虽然遭受了失败，但是

在波兰人民的解放斗争中起了巨大的作用，并且具有重大的国际意

义。——第１３３页。

１２７ 这里说的是贝姆没有实现的参加葡萄牙内战（１８２８—１８３４）的打算。这

次内战是在以１８２８年夺得葡萄牙王位的唐·米格尔为首的专制主义

者（封建教权派）和聚集在玛丽亚·达·格洛丽亚女王及其父亲唐·彼

得鲁周围的立宪主义者（资产阶级自由派）之间进行的。——第１３３页。

１２８ 维也纳流动自卫军是贝姆在纳也纳１８４８年十月起义（见注１１１）的日

子里组织的。它表现出自己是一支最有纪律、最有战斗力和最勇敢的

起义武装部队；其成员大多数是维也纳的工人和手工业者。——第

１３３页。

１２９ 洪韦德（匈牙利文是《ｈｏｎｖéｄ》—— “祖国保卫者”）是中世纪匈牙利

步兵的名称。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资产阶级革命和民族解放战争时期，１８４８

年夏天由匈牙利政府组织的匈牙和民族军队的兵士在匈牙利开始被叫

做洪韦德。——第１３４页。

１３０ 塞克列人是居住在特兰西瓦尼亚东部山区的匈牙利人。——第１３４

页。

１３１ 贝姆军队向巴纳特（塞尔维亚伏伊伏迪纳的一个地区，当时属于匈牙

利）的进军是在１８４９年举行的。１８４８年革命初期，在伏伊伏迪纳塞尔

维亚人的民族运动加强了，同时也掀起了城乡民主阶层反封建的斗争。

但是由于当地自由资产阶级分子的软弱和叛变，民族运动不久就被与

奥地利反革命结成同盟的反动贵族和僧侣的代表控制。塞尔维亚人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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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自治的运动被哈布斯堡王朝利用来反对革命的匈牙利。１８４８年夏

天，伏伊伏迪纳的塞尔维亚人与匈牙利人之间发生战事，而这由于巴纳

特（那里除了塞尔维亚人外，还住了相当多的匈牙利人、德意志人和罗

马尼亚人）的塞尔维亚居民与非塞尔维亚居民之间的冲突而复杂化。

１８４９年春天，贝姆和匈牙利将军佩尔采尔的军队在巴纳特多次击败奥

军和伏伊伏迪纳的塞尔维亚人，但是这些胜利并不能影响以后对匈牙

利人不利的革命战争的总进程。在塞尔维亚的伏伊伏迪纳以及在特兰

西瓦尼亚和其他当时属于匈牙利的民族地区，与反革命势力的斗争由

于匈牙利资产阶级贵族革命分子在民族问题上的错误立场而受到阻

碍，他们懂得与被压迫民族合作的必要性太晚，直到１８４９年７月２８日

才颁布民族权利平等的法律。——第１３５页。

１３２ 在匈牙利民族解放战争时期，海瑙统率的奥军在１８４９年８月９日泰梅

希瓦拉（提米希瓦拉）会战中击败了力图扼守自己的阵地直到与匈牙利

总司令戈尔盖率领的北方军团会合的匈牙利南方军团。在这次失败以

后过了四天，北方军团就向沙皇军队投降。匈牙利的资产阶级革命被镇

压下去了。——第１３５页。

１３３ １８５０年秋天，在阿勒颇（哈勒布）城阿拉伯居民起来反对当地的基督

教徒和土耳其当局，后来发展为反对土耳其统治的起义。起义被土耳其

军队残酷地镇压下去了。——第１３５页。

１３４ “立宪自卫军”是按照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通过的１７９１年宪法，在废

除过去的国王近卫军以后担负保卫国王及其宫廷的职责的特种部队。

１７９２年５月，立法议会在民主运动的压力下通过了解散“立宪自卫

军”的法令。——第１３６页。

１３５ 吉德是欧洲许多国家的军队中专门担任军队的向导的部队；在拿破仑

战争时期的法国军队中，吉德担任拿破仑司令部的警卫勤务，同时是他

的私人卫队。——第１３６页。

１３６ 这里列举的是法国反对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反法同盟的战

争时期的一系列会战。

在波拿巴将军统率法军向意大利进军时期，１７９６年９月４日法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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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罗韦雷托（意大利北部）附近击败了奥军。

１７９８—１７９９年波拿巴远征埃及和叙利亚时期，他的军队从１７９９

年３—５月围攻曾属于土耳其的叙利亚要塞圣让得阿克（阿克），但是没

有成功。

就在这次远征时期，在１７９９年７月２５日艾布基尔会战中由英土

舰队运送到埃及海岸登陆的土耳其登陆队被法军歼灭。

在１８０６年１０月１４日耶拿（绍林吉亚）会战中，法军在拿破仑的

指挥下击溃了一部分普军。就在同一天，拿破仑的元帅达武的部队在奥

埃尔施太特附近击败了普军的主力。普军在这两次会战（这两次会战常

常通称为耶拿会战）中遭到的失败使法军占领了普鲁士大部分领土，并

使普鲁士——第四次反法同盟的参加国——向拿破仑法国投降。

里沃利会战——见注８０，马连峨会战——见注８４，奥斯特尔利茨

会战——见注１２１，埃劳会战——见注６９。弗里德兰德会战在本卷正文

中有记述，见第１１４页。——第１３６页。

１３７ 指第五次反拿破仑法国同盟战争时期，当拿破仑的主力因同奥地利作

战而被牵制住的时候，英国舰队于１８０９年７月向些耳德河口进行的远

征。英军在夺得伐耳赫伦岛以后，未能利用它作为对安特卫普以及法军

在比利时和荷兰的其他据点展开军事行动的基地，而且４万名登陆部

队由于饥饿和疾病损失了约１万人，因而被迫于１８０９年１２月撤离该

岛。——第１３６页。

１３８ 拿破仑第一的军队和俄普军队在吕特岑（萨克森）的会战发生在１８１３

年５月２日（４月２０日）。在这次会战中，拿破仑付出了巨大伤亡的代

价迫使俄普军队退却，这次退却秩序井然。——第１３７页。

１３９ 从保存下来的准备材料中可以看出，这一条目的前面部分是马克思写

的。条目中关于博斯凯参加１８５３—１８５６年克里木战争的一节是恩格斯

写的（参看１８５７年９月２２日他给马克思的信）。——第１３８页。

１４０ 俄军和英、土、法联军于１８５４年１０月２５日（１３日）在巴拉克拉瓦附

近进行会战；在这次会战中，英军尽管占了有利阵地，但是由于指挥不

当而遭到很大损失，英方很大一部分轻骑兵被歼灭。在恩格斯的“巴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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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拉瓦会战”（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０卷第５８６—５９３

页）一文中对这次会战作了详细的叙述。——第１３９页。

１４１ 指１８５５年９月８日（８月２７日）英法军队向塞瓦斯托波尔的工事采取

的强攻。这次强攻的结果是，法军以巨大伤亡的代价占领了马拉霍夫

冈。经过１１个月保卫塞瓦斯托波尔的英勇战斗，俄国守军按照指挥部

的命令放弃了这个城市，因为指挥部认为继续保卫该城已没有意义。恩

格斯写的“塞瓦斯托波尔的夺取”和“战争的决定性事件”（见“马克

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１卷第５８９—５９３页，第６１４—６２３页）两篇

文章中叙述了９月８日的强攻。——第１３９页。

１４２ “农村和城市总汇报”（《ＪｏｕｒｎａｌｇéｎéｒａｌｄｅｌａＣｏｕｒｅｔｄｅｌａＶｉｌｌｅ》）是

法国贵族的日报；从１７８９年９月１５日到１７９２年８月１０日在巴黎出

版。在１７８９年１０月３０日以前，布律恩是这家报纸的编辑。——第１４０

页。

１４３ 科尔德利俱乐部是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１７９０年在巴黎建立的人民

俱乐部之一。俱乐部的这个名称是从它的集会地点过去的法兰西斯科

教派科尔德利修道院而来的，它的正式名称是“人权及公民权之友社”。

它与雅各宾俱乐部同样地在法国的政治生活中起了巨大的作用。科尔

德利俱乐部最初联合了革命的资产阶级代表以及后来组成雅各宾集团

的右翼（丹东派）和左翼（阿贝尔派）的各派小资产阶级代表。随着革

命的深化，左派分子在俱乐部取得了优势。在雅各宾革命民主专政（建

立于１７９３年６月２日）时期，俱乐部是阿贝尔派的堡垒，它一直存在

到１７９４年３月阿贝尔派被击溃。

在革命时期和以后的年代里都用“科尔德利”这个词称呼属于雅各

宾左派的或是接近他们的革命者。——第１４０页。

１４４ 指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１７９１年７月１７日巴黎的手工业者和工人

在马尔斯广场举行的反君主制度的示威。科尔德利俱乐部的首领们领

导了这次发动，他们草拟了向制宪议会提出的要求国王退位的请愿书。

示威遭到军队和拉斐德率领的巴黎资产阶级区的国民自卫军部队的枪

杀。１７９１年７月１７日的事件表明人民群众和革命资产阶级为一方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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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到反革命方面的大资产阶级君主立宪派为另一方之间的深刻分

裂。——第１４０页。

１４５ 由于外国干涉者军队的进攻和国内反革命势力的活跃，１７９２年９月

２—５日在巴黎发生了人民骚动。巴黎群众占领了监狱，设立了对被监

禁的反革命分子进行审判的临时人民法庭。许多积极的反革命分子被

处决。这次红色恐怖是革命人民的自卫行动。——第１４０页。

１４６ 在革命法国同第一次欧洲国家反法同盟的军队紧张作战时期，１７９３年

９月６—８日在冈德斯霍特（弗兰德）会战中法国军队击败了同盟国英

国、汉诺威、荷兰和奥地利的军队。——第１４０页。

１４７ １７９３年夏天，吉伦特派（大工商业资产阶级党派）联合反革命保皇党

人在吉伦特省发动反革命叛乱，并且在前面提到的卡耳瓦多斯省和法

国西部、西南部和在南部的其他许多省发动叛乱。吉伦特派在保护各省

自治权和联邦权的幌子下反对雅各宾政府，反对支持政府的革命群众。

１７９３年秋天，吉伦特派的反革命“联邦制”运动被法兰西共和国的军

队镇压了。

社会拯救委员会（Ｃｏｍｉｔéｄｅｓａｌｕｔｐｕｂｌｉｃ）是１７９３年４月建立的法

国革命政府的中央机关。在雅各宾专政时期（１７９３年６月２日—１７９４

年７月２７日），委员会在与国内外反革命的斗争中，在依靠下层阶级解

决资产阶级革命的任务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热月九日反革命政变

以后，委员会丧失了领导作用，并于１７９５年１０月被解散。——第１４０

页。

１４８ 在丹东和他的战友被处死之后幸存的、代表在革命年代成长起来的所

谓新资产阶级的利益的丹东派，与其他反革命分子一起积极地参加了

１７９４年热月九日的政变（关于政变见注７９）。——第１４１页。

１４９ 指１７９５年葡月１２—１３日（１０月４—５日）保皇党人在巴黎的暴动被波

拿巴将军率领的政府军队镇压。——第１４１页。

１５０ 指１７９６年秋天巴贝夫派（杰出的空想共产主义者巴贝夫的拥护者，他

们力求以革命推翻现存制度，消灭私有制，建立财产公有制）在巴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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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涅尔兵营的起义。１７９６年５月巴贝夫和他的亲密战友被捕以后，巴

贝夫派试图从监狱把被捕者拯救出来，并且试图在推翻督政府和恢复

１７９３年雅各宾宪法的口号下在格列涅尔兵营（他们在该兵营的兵士中

间进行了革命宣传）发动起义。巴贝夫派的起义被军队残酷镇压了。

督政府（由五个督政组成，每年改选一人）是法国行政领导机关，

它是根据１７９４年雅各宾革命专政失败后所通过的１７９５年宪法建立

的。在１７９０年波拿巴政变以前，督政府是法国的政府，它支持反对民

主力量的恐怖制度，并维护大资产阶级的利益。——第１４１页。

１５１ １７９７年１０月１７日的康波福米奥和约结束了法国同参加第一次欧洲

国家反法同盟的奥地利的战争。根据条约，法国得到了比利时、伊奥尼

亚群岛和阿尔巴尼亚的一部分。奥地利必须协助将莱茵河左岸让给法

国，并且放弃自己在意大利北部的领地，这块土地划入在法国保护下成

立的南阿尔卑斯共和国。同时，过去威尼斯共和国的大部分领土以及曾

属于这个共和国的伊斯的利亚和达尔马威亚的一部分土地让与奥地

利。——第１４１页。

１５２ 指法国反对第二次欧洲国家同盟的战争时期，１７９９年８—１０月布律恩

将军率领的法国和荷兰军队对在荷兰登陆的英俄军队进行的成功的战

斗。英俄远征的目的是要把法国人赶出荷兰（荷兰被法国占领并宣告成

立傀儡的巴达维亚共和国以后，已成了依附于法国的国家），在该国恢

复革命前的君主制度和夺取荷兰的舰队。同盟国军总司令约克公爵被

布律恩军队击败以后，不得不于１７９９年１０月１８日签订阿尔克马投降

书，根据投降书他必须遣返８０００名法国和荷兰的战俘，并且从荷兰撤

走自己的军队。——第１４１页。

１５３ 布伦兵营是拿破仑第一为了通过拉芒什海峡入侵英国而于１８０３—

１８０５年设立的军事基地。兵营内集中了１２万名登陆部队。由于法国舰

队在同英国作战中失败，并且在欧洲又组成了有俄国和奥地利参加的

新的即第三次反法同盟，拿破仑被迫放弃了他的入侵计划。——第

１４２页。

１５４ 指１８１４年３月３１日第六次同盟的军队进入巴黎以后，法国参议院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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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的关于废黜拿破仑和在法国恢复波旁王朝的法令。——第１４２页。

１５５ “百日”是指拿破仑恢复帝制的短暂时期，从１８１５年３月２０日他从厄

尔巴岛回到巴黎起，到同年６月２２日他在滑铁卢失败后第二次退位时

为止。——第１４２页。

１５６ １８３２年秋天，英法舰队封锁荷兰港口，法军围攻安特卫普的城砦，企

图迫使荷兰履行１８３１年伦敦条约的条件，即承认在１８３０年资产阶级

革命后脱离尼德兰王国的比利时独立和把安特卫普交给比利时人。虽

然被围者进行了顽强的抵抗，但是要塞在１８３２年１２月底仍然投

降。——第１４４页。

１５７ 瓦朗西恩剂是由硝石、硫磺和火药制成的混合燃烧剂；在法兰西共和国

反对第一次欧洲国家同盟的战争时期，１７９３年奥英军队围攻法军防守

的瓦朗西恩城时第一次使用了这种混合燃烧剂。——第１４４页。

１５８ 指１８５３—１８５６年克里木战争时期，１８５４年９月１３日（１日）至１８５５

年９月９日（８月２８日）法国、英国、土耳其和撒丁联军对塞瓦斯托

波尔的围攻。——第１４８页。

１５９ 指１８５３—１８５６年克里木战争时期，１８５５年８月９—１１日（７月２８—３０

日）英法舰队对位于芬兰湾入口处的俄国要塞斯维阿波尔格（苏奥缅林

纳）的不成功的炮击。关于这次炮击见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的“英

法对俄战争”一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１卷第５５９—５６０

页）。——第１４８页。

１６０ 从１８５７年９月１８日马克思给恩格斯的信中可以看出，马克思参与了

这一条目的材料挑选工作，他从关于军用桥的参考书刊中做了许多摘

录，并把这些摘录寄给了恩格斯。——第１５２页。

１６１ 希罗多德“九卷史”第４卷第８３章；第７卷第３６章。——第１５２页。

１６２ 阿利安“亚历山大的远征”第５册第３章。——第１５２页。

１６３ 纪元前５５年，在凯撒征服高卢时期（公元前５８—５１年）罗马军队追击

溃败的日耳曼人，在莱茵河的中游地区渡河，在右岸停留了１８天。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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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茵河是为了显示罗马的军事威力和恐吓日耳曼部落，在凯撒的高卢

战争札记第四册中记载了这次渡河情况。——第１５２页。

１６４ “福拉尔对波利比乌斯的‘历史 短评”１７５４年巴黎版第３卷第８２页

（《ＡｂｒｅｇéｄｅｓｃｏｍｍｅｎｔａｉｒｅｓｄｅＭ ｄｅＦｏｌａｒｄｓｕｒｌＨｉｓｔｏｉｒｅｄｅＰｏｌｙｂｅ》

Ｖｏｌ３，Ｐａｒｉｓ，１７５４，ｐ，８２）。——第１５３页。

１６５ １８４６—１８４８年美国对墨西哥的战争是由于美国种植场奴隶主和大资

产阶级对墨西哥土地的侵略野心引起的。这次战争的结果，美国侵占

了墨西哥几乎一半的领土，其中包括整个得克萨斯、加利福尼亚北部、

新墨西哥等地区。——第１５４页。

１６６ 恩格斯对马克思写“贝尔纳多特”这一条目给予很大帮助，他在１８５７

年９月２１日和２２日的信中，向马克思提供了关于贝尔纳多特的军事

活动（其中包括他参加拿破仑于１８０６年对普鲁士的战争和１８０９年对

奥地利的战争）的许多实际材料。恩格斯对贝尔纳多特在这些战争中的

作用所作的评述，几乎被马克思一字不改地抄在他写的条目里了。

马克思为了对这个首先是政治家和外交家的贝尔纳多特作出全面

的评述，收集了大量的传记材料，保存下来的马克思从参考书刊和历史

文献中所作的摘录可以证明这一点。——第１５７页。

１６７ 在１７９４年６月２６日的弗略留斯（比利时）会战中，茹尔丹将军指挥的

法国军队击溃了科堡公爵的奥地利军队。这个胜利严重地打击了第一

次反法同盟；法国的革命军队因而能够占领比利时，并在荷兰和莱茵河

西岸发动积极攻势。１７９４年１０月初，法国军队渡过鲁尔河，占领幽里

希要塞；并于同年１１月４日迫使马斯特里赫特要塞投降。——第１５７

页。

１６８ 法国军队于１７９６—１７９７年在意大利北部同奥地利军队作战期间，在波

拿巴将军的倡导下于１７９７年入侵伊斯的利亚（威尼斯共和国的一个

省）。根据同奥地利签订的康波福米奥和约，波拿巴让出了包括伊斯的

利亚在内的威尼斯的最后一部分领土。——第１５８页。

１６９ 果月十八日（１７９７年９月４日），根据波拿巴将军所支持的督政府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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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命令，政府军占领了立法团大厦，逮捕了勾结流亡贵族和准备君主制

政变的保皇党议员。督政府本身也进行了改组，对保皇党分子采取镇压

措施。具有政变性质的果月十八日事件反映了督政府的资产阶级制度

的不稳固和它的左右动摇；它在遭到保皇党威胁时向左转，而在畏惧民

主运动时又向右转。——第１５８页。

１７０ 指所谓牧月三十日（１７９９年６月１８日）政变。在政变期间，由于法军

在德国和意大利的军事失败以及共和国经济和财政状况的恶化，公众

不满情绪日益增长，这就迫使立法团更换了督政府的成员，把三个露骨

的反动分子赶出了督政府。——第１５９页。

１７１ 奥埃尔施太特会战——见注１３６。——第１６０页。

１７２ 提尔西特和约是拿破仑法国同参加第四次反法同盟的战败国俄国和普

鲁士在１８０７年７月７日和９日签订的和约。和约条件对普鲁士极为苛

刻，使普鲁士丧失很大一部分领土（其中包括易北河以西的全部属地）。

俄国没有丧失什么土地，反而获得了普鲁士割让给它的别洛斯托克地

区。但是，亚历山大一世必须承认法国在德国占领的地方和拿破仑在那

里所修改的疆界，以及拿破仑对伊奥尼亚群岛的统治权，同意成立华沙

大公国（这是法国在俄国边界上的一个进攻基地），并参加对英国的封

锁（即所谓大陆封锁）。

法国同丹麦的反对瑞典的军事同盟于１８０７年１０月３１日在枫丹

白露签订。——第１６０页。

１７３ 见注１３７。——第１６１页。

１７４ 雪恩布龙——维也纳的一座宫殿，奥皇的夏宫；奥地利军队在１８０９年

的战争中失败以后，拿破仑第一于１８０９年秋季在这座宫殿里迫使奥地

利接受媾和条件。——第１６２页。

１７５ 弗里德里希斯哈姆和约——见注７０。——第１６３页。

１７６ 布加勒斯特和约是为结束１８０６—１８１２年俄土战争而于１８１２年５月２８

日（１６日）签订的和约。和约规定贝萨拉比亚和南高加索的一些省份

割给俄国；土耳其应给予塞尔维亚以内政自治权和确认从前同俄国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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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成的关于承认莫尔达维亚和瓦拉儿亚拥有某些自治权的协定。同土

耳其签订这一和约，是由俄军的胜利和俄军司令官米·伊·库图佐夫

的外交手腕所促成的，它使俄国能够抽出大量兵力去对付拿破仑法

国。——第１６４页。

１７７ 指俄国和英国之间以及英国和瑞典之间签订的旨在反对拿破仑法国的

和平和同盟条约。——第１６４页。

１７８ 指俄国和瑞典于１８１２年８月３０日（１８日）在亚波（土尔库）签订的

公约，这个公约实际上形成了两国反对拿破仑法国的军事同盟。公约还

规定，如果丹麦拒绝把挪威让给瑞典国王，那末俄国有义务给瑞典军事

援助以反对丹麦。而瑞典也有义务支持沙皇政府的领土要求，其中包括

对拿破仑统治下的华沙大公国的领土要求。——第１６５页。

１７９ 英国和瑞典之间的军事同盟条约于１８１３年３月３日在斯德哥尔摩签

订。该条约规定，瑞典军队去欧洲大陆参加反拿破仑军队的军事行动，

而英国资助瑞典以实现这一目的。条约的第二条规定英国有义务支持

瑞典占有挪威的要求。——第１６５页。

１８０ 指俄国和普鲁士同拿破仑第一于１８１３年６月４日签订的休战协定。休

战的最初期限到７月２０日，后来延长到８月１０日。在休战期间，亚历

山大一世、弗里德里希 威廉三世和贝尔纳多特于１８１３年７月１２日在

特拉亨贝尔格（西里西亚）城堡会晤，同盟国对今后的作战计划达成了

协议。在休战期间进行的和谈破裂以后，奥地利正式加入了反拿破仑的

同盟。１８１３年８月恢复了军事行动。——第１６５页。

１８１ “西班牙舰队”这一条目的初稿是由恩格斯大部分根据马克思收集的材

料编写的，马克思寄给恩格斯的材料是他从各种资料中所作的附有评

注的摘录。在马克思的这些准备材料中有几段话，恩格斯一字不改地收

入了本条目。马克思收到恩格斯写好的稿子以后，校正了一些实际材

料，把这个条目的最后定稿转寄纽约。——第１６８页。

１８２ 原文书名是《ＥｘｐｅｄｉｔｉｏＨｉｓｐａｎｉｃａｉｎＡｎｇｌｉａｍＶｅｒａＤｉｓｃｒｉｐｔｉｏ》，

ＡＤ１５８８——第１６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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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３ 彼·帕斯·萨拉斯“我国元首唐·菲力浦国王命令在里斯本港口集结

的最幸运的舰队。关于海轮的综合报告”１５８８年里斯本版（ＰＰａｚ

Ｓａｌａｓ《ＬａｆｅｌｉｃｉｓｓｉｍａａｒｍａｄａｑｕｅｅｌｒｅｙｄｏｎＦｌｉｐｅｎｕｅｓｔｒｏＳｅｎｉｏｒｍａｎ

ｄｏｊｕｎｔａｒｅｎｅｌＰｕｃｒｔｏｄｅＬｉｓｂｏａＲｅｌａｃｉóｎｓｕｍａｒｉａｄｅｌｏｓｎａｕｉｏｓ》Ｌｉｓ

ｂｏａ，１５８８）。——第１６８页。

１８４ 原文手稿叫《ＤｅｔａｌｌｓｏｆｔｈｅＥｎｇｌｉｓｈＦｏｒｃｅａｓｓｅｍｂｌｅｄｔｏｏｐｐｏｓｅｔｈｅ

ＳｐａｎｉｓｈＡｒｍａｄａ》。——第１６９页。

１８５ “来自爱尔兰的关于西班牙舰队从苏格兰海岸的北部岛屿向西班牙航

行中，在爱尔兰西海岸附近遭到损失和灾难的确实报道”１５８８年伦敦

版（《ＣｅｒｔａｉｎｅＡｄｖｅｒｔｉｓｅｍｅｎｔｓｏｕｔｏｆＩｒｅｌａｎｄ，ｃｏｎｃｅｒｎｉｎｇｔｈｅｌｏｓｓｅｓａｎｄ

ｄｉｓｔｒｅｓｓｅｓｈａｐｐｅｎｅｄｔｏｔｈｅＳｐａｎｉｓｈＮａｖｉｅ，ｕｐｏｎｔｈｅＷｅｓｔｃｏａｓｔｅｓｏｆ

Ｉｒｅｌａｎｄ，ｉｎｔｈｅｉｒｖｏｙａｇｅｉｎｔｅｎｄｅｄｆｒｏｍ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ｅｒｎｅＩｓｌｅｓｂｅｙｏｎｄＳｃｏｔ

ｌａｎｄ，ｔｏｗａｒｄｓＳｐａｉｎｅ》 Ｌｏｎｄｏｎ，１５８８）。——第１７１页。

１８６ 在“艾阿库裘”这一条目中对会战的叙述，是恩格斯使用马克思收集的

材料编写的，马克思把这些材料连同１８５７年９月２１日给恩格斯的一

封信一起寄到曼彻斯特。条目的结尾部分是马克思写的。这里对埃斯帕

特罗及其拥护者的评述，同马克思在１８５４年为“纽约每日论坛报”写

的“埃斯帕特罗”一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０卷第４０１—

４０８页）中所作的评述是一致的。——第１７２页。

１８７ 在１８２４年８月６日的胡宁（秘鲁）会战中，玻利瓦尔指挥的哥伦比亚、

智利和秘鲁军队勇敢地越过安第斯山脉，击败了西班牙军队。这一会战

发生在拉丁美洲各国反对西班牙殖民统治的解放斗争的最后阶段。在

斗争的第一时期（１８１０—１８１５），解放运动导致某些独立共和国（委内

瑞拉等国）的成立，但是由于它们彼此隔绝和克里奥洛贵族上层脱离人

民，几乎又到处恢复了西班牙的统治。自１８１６年起开始了争取独立的

斗争的新阶段。在过去的总督管辖地拉普拉塔宣告成立了独立共和

国。西蒙·玻利瓦尔重新恢复了争取委内瑞拉、新格拉纳达（哥伦比

亚）、基多（厄瓜多尔）独立的战争，这一战争促使这些地区于１８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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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２２年建立大哥伦比亚共和国。１８２１年，墨西哥的解放战争重新恢

复。在拉普拉塔（阿根廷）共和国军队的支持下，智利于１８１７年宣告

独立，而秘鲁则于１８２１年宣告独立。玻利瓦尔的哥伦比亚军队于１８２４

年为支援秘鲁共和国军队的进军，彻底打击了西班牙在位丁美洲的统

治。西班牙残余部队于１８２６年被赶出了秘鲁沿岸地区。独立战争的结

果是，在过去西班牙统治的地方成立了独立共和国：墨西哥、中美合

众国（后来分裂为五个共和国）、大哥伦比亚（后来分裂为委内瑞拉、哥

伦比亚和厄瓜多尔）、玻利维亚、阿根廷、巴拉圭、秘鲁和智利。——

第１７２页。

１８８ 指霍·塞·弗洛雷斯“埃斯帕特罗。他的军事和政治活动以及他当前的

巨大成就的历史”（ＪＳＦｌｏｒｅｚ：《ＥｓｐａｒｔｅｒｏＨｉｓｔｏｒｉａｄｅＳｕｖｉｄａＭｉｌｉｔａｒ

ｙ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ｙｄｅｌｏｓｇｒａｎｄｅｓＳｕｃｅｓｏｓ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áｎｅｏｓ》）。这部四卷集著作

的第一版于１８４３年在马德里出版。马克思用的是第二版，第二版的第

一卷和第二卷出版于１８４４年，第三卷和第四卷出版于１８４５年。

米·奥·普林西佩、Ｒ 希龙、Ｒ 萨托雷斯、阿·里博特“埃斯帕

特罗：他的过去、现在和将来”１８４８年马德里版（Ｍ ＡＰｒｉｎｃｉｐｅ，ＲＧ

ｉｒｏｎ，ＲＳａｔｏｒｒｅｓ，ＡＲｉｂｏｔ《Ｅｓｐａｒｔｅｒｏ：ｓｕｐａｓａｄｏ，ｓｕｐｒｅｓｅｎｔｅ，ｓｕ

ｐｏｒｖｅｎｉｒ》 Ｍａｄｒｉｄ，１８４８）。——第１７３页。

１８９ 本条目的主要传记材料是马克思收集的。他还对全文作了最后校订和

文字上的修饰。恩格斯在１８５７年９月２２日给马克思的信中对军事活

动家布吕歇尔作了总的评价并评述了他在他所参加的主要战局中的行

动。马克思把恩格斯的信中的这些意见写入了本条目的有关部分。这一

评述经马克思用事实材料以及对军事长官布吕歇尔的活动更详细的分

析加以补充后，就构成本条目的基本内容。恩格斯从本条目中引证的缪

弗林所著关于１８１３年和１８１４年战局的一书（这本书也是马克思的主

要参考资料）中所作的摘录，也证明他看参加本条目的写作。——第

１７４页。

１９０ 指１７８７年普鲁士在英国政府支持和资助下对荷兰的武装干涉，这次武

７１８注  释



装干涉的目的，是使总督奥伦治的威廉五世重新执政。后者在１７８４年

由于革命运动而被逐出荷兰。这次革命运动旨在反对贵族和商业寡头

的联盟，是由主张对殖民对手——英国进行积极斗争的资产阶级政党

“爱国者”领导的。荷兰资产阶级的武装力量对恢复总督权力和寡头政

治制度的普鲁士军队没有能够认真抵抗。——第１７５页。

１９１ 格·勒·布吕歇尔“１７９３年和１７９４年战局日志”１７９６年柏林版

（ＧＬＢｌüｃｈｅｒ 《Ｋａｍｐｗａｇｎ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ｄｅｒＪａｈｒｅ１７９３ｕｎｄ１７９４》

Ｂｅｒｌｉｎ，１７９６）。

１７９４年战局中，普鲁士军队参加第一次反法兰西共和国的同盟军

队作战，在摩塞尔河以南地区和莱茵河左岸（普法尔茨）获得了一定

的战术上的胜利，但因同盟国英奥军队在比利时被击溃以及奥军在德

国西部败北，普军司令部不得不在１７９４年秋天将它的军队撤到莱茵河

右岸。——第１７５页。

１９２ 指１７９５年４月５日普鲁士单独同法兰西共和国缔结的巴塞尔和约。这

个和约的签订是法军胜利的结果，也是法国在外交上善于利用第一次

反法同盟参加国之间的矛盾，首先是普鲁士与奥地利之间的矛盾的结

果。法国与普鲁士媾和是反法同盟瓦解的开始。１７９５年７月２２日，西

班牙在巴塞尔也同法兰西共和国单独签订和约。——第１７５页。

１９３ “道德协会”——普鲁士爱国团体之一，于１８０６年普鲁士被拿破仑法国

战败之后创立。它联合了自由贵族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代表。协会的

宗旨是宣传反拿破仑的解放战争的思想，支持在普鲁士进行温和的自

由主义改革。１８０９年，对协会活动十分担心的普鲁士国王应拿破仑的

要求取缔了协会。然而协会继续秘密存在，直到拿破仑战争结束。——

第１７６页。

１９４ １８１３年５月２６日（１４日），布吕歇尔指挥的俄普军队派骑兵埋伏在海

瑙城（西里西亚）附近，击溃了拿破仑军队的前卫。——第１７６页。

１９５ 见注１８０。——第１７６页。

１９６ 缪弗林“我的生活中的事件以及对１８１３年和１８１４年战局的回忆”１８５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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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伦敦版第２２５页（Ｍüｆｆｌｉｎｇ《ＰａｓｓａｇｅｓｆｒｏｍｍｙＬｉｆｅ，ｔｏｇｅｔｈｅｒｗｉｔｈ

ＭｅｍｏｉｒｓｏｆｔｈｅＣａｍａｐａｉｇｎｏｆ１８１３ａｎｄ１８１４》 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５３，

ｐ２２５）。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摘录来看，他们使用的是缪弗林的书的上

述英译本。该书德文第一版于１８５１年在柏林出版。后面一段引文（在

第１８３页上）也是引自缪弗林的这本书（英文版第３２７页）。——第１７７

页。

１９７ 在１８１３年８月２６—２７日（１４—１５日）的德勒斯顿会战中，拿破仑的

军队击败了奥地利元帅施瓦尔岑堡指挥的同盟国奥地利、普鲁士和俄

国军队（波希米亚军团，即主力军团）。同盟国军在会战中所以失败，在

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施瓦尔岑堡没有采纳巴克莱 德 托利提出的反击拿

破仑军队的翼侧的计划。波希米亚军团在困难条件下退却时受到俄军

后卫的成功的掩护。——第１７８页。

１９８ 莱茵联邦是１８０６年７月在拿破仑第一的保护下成立的德国南部和西

部各邦的联盟。由于１８０５年击溃了奥地利，所以拿破仑能够在德国建

立这种军事政治堡垒。最初有１６个邦（巴伐利亚、维尔腾堡、巴登

等）参加这个联邦，后来又有５个邦（萨克森、威斯特伐里亚等）加入，

它们实际上成了拿破仑法国的藩属。这些邦的军队都参加了拿破仑的

侵略战争，包括１８１２年对俄国的战争。１８１３年拿破仑的军队失败后，

联邦便瓦解了。——第１８２页。

１９９ １８１４年２月４日至３月１９日，参加第六次反法同盟的同盟国代表同拿

破仑第一的全权代表在夏提荣城（塞纳河畔）举行和议。同盟国提出媾

和的主要条件是拿破仑放弃法国征服的一切领土以及法国恢复到

１７９２年的疆界。由于拿破仑坚决拒绝这个条件，和谈破裂。——第１８３

页。

２００ 拿破仑的皇家近卫军的新编部队自１８０７年起称为新近卫军，以区别于

以前组成的近卫部队，即所谓老近卫军。对编入新近卫军的兵士和军官

要求的条件较低，另一方面，新近卫军是补充老近卫军的固定后备部

队。——第１８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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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 指反法同盟战胜拿破仑后，第六次反法同盟的主要参加国（俄国、奥地

利、英国和普鲁士）同法国于１８１４年５月３０日签订的巴黎和约。根据

这个和约，法国丧失了自１７９２年以来征服的所有领土，仅边境附近的

几个要塞和西萨瓦除外。这些地方后来根据第二个巴黎和约又从法国

手中夺过来，第二个巴黎和约是在拿破仑短期重新执政和第二次被推

翻后，原来那些战胜国同法国于１８１５年１１月２０日签订的。第二个巴

黎和约使法国恢复到１７９０年１月１日的疆界。——第１９０页。

２０２ 大概是指下面这部著作：帕拉韦“关于亚洲和印度波斯古代发明的火药

和火器的笔记”１８５０年巴黎版 （Ｐａｒａｖｅｙ 《Ｍ éｍｏｉｒｅｓｕｒｌａ

ｄéｃｏｕｖｅｒｔｅｔｒèｓａｎｃｉｅｎｎｅｅｎＡｓｉｅｅｔｄａｎｓｌＩｎｄｏＰｅｒｓｅｄｅｌａ

ｐｏｕｄｒｅàｃａｎｏｎｅｔｄｅｓａｒｍｅｓàｆｅｕ》Ｐａｒｉｓ，１８５０）。—— 第１９３

页。

２０３ 指七世纪阿拉伯人征服美索不达米亚、伊朗、叙利亚、巴勒斯坦、埃及

和其他国家并建立阿拉伯伊斯兰教王国的时期。——第１９４页。

２０４ 恩格斯指拜占庭炼丹家马可·格雷克的著作“制敌之火”。——第１９４

页。

２０５ 指“罗吉尔·培根修道士论艺术和自然界的秘密以及论魔法的荒诞的

信”（《ＥｐｉｓｔｏｌａＦｒａｔｒｉｓＲｏｇｅｒｉｉＢａｃｏｎｉｓｄｅｓｅｃｒｅｔｉｓｏｐｅｒｉｂｕｓ

ａｒｔｉｓｅｔｎａｔｕｒａｅ，ｅｔｄｅｎｕｌｌｉｔａｔｅｍａｇｉａｅ》）。这 一 著 作 的 写

作时间，像作者的诞生年代一样，至今没有确凿查明。在十九世纪军事

学术史方面的文献中，往往将这一著作的写作年代确定为１２１６年。在

恩格斯的这一著作中也沿用这一年代。但根据后来的查考，这一著作是

写于十三世纪四十年代。该书第一版于１５４２年在巴黎发行。——第

１９４页。

２０６ 霍·安·孔代“阿拉伯人在西班牙的统治史，根据阿拉伯人的各种手稿

和回忆录写成”１８２０—１８２１年马德里版第１—３卷 （ＪＡ Ｃｏｎｄｅ

《ＨｉｓｔｏｒｉａｄｅｌａｄｏｍｉｎａｃｉóｎｄｅｌｏｓáｒａｂｅｓｅｎＥｓｐａｎａ，ｓａｃａｄａ

ｄｅｖａｒｉｏｓ ｍａｎｕｓｃｒｉｔｏｓ ｙ ｍｅｍｏｒｉａｓ ａｒáｂｉｇａｓ》 Ｔ １—３，

Ｍａｄｒｉｄ，１８２０—１８２１）。

０２８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１１１８年，阿腊贡国王阿尔丰斯一世的军队围攻自７１２年以来被穆

斯林侵占的萨拉哥沙城（阿腊贡）并收复了它。收复萨拉哥沙是雷亢吉

斯达（即收复八世纪初阿拉伯人侵入时期被阿拉伯人和非洲柏伯尔人

（“摩尔人”）所侵占的比利牛斯半岛领土）的一个阶段。在八至九世纪

就已开始的雷亢吉斯达中，西班牙的加斯梯里亚和阿腊贡两国以及葡

萄牙起了主要作用。十二世纪下半叶，由于阿里莫哈德王朝侵入比利牛

斯半岛，雷亢吉斯达曾一度停止。阿尔摩哈德是伊斯兰教的一个教派，

它联合了周围山地的柏伯尔部落，并且在其第一个伊玛目 哈利发阿布

德 艾尔 穆敏时期曾统治阿尔及利亚、突尼斯，摩洛哥和西班牙南部伊

斯兰教地区。十三世纪初，加斯梯里亚和阿腊贡在其他国家的十字军的

支援下，击溃了阿尔摩哈德王朝并恢复了雷亢吉斯达。１２３６年，加斯

梯里亚人收复了哥多瓦——以前的哥多瓦斯兰教王国（于１０３１年崩

溃）的首都，而到十三世纪末，伊斯兰教的统治地区只限于南部的格拉

纳达伊斯兰教国。西班牙人继续同这个伊斯兰教国进行斗争，于１４９２

年终于占领这个国家。恩格斯在后面提到的是雷亢吉斯达历史中的一

系列事件。——第１９４页。

２０７ 普鲁士的德意志骑士是１１９０年十字军远征时建立的条顿骑士团的骑

士。十三世纪。骑士团通过征服和残杀东普鲁士的立陶宛居民而侵占了

东普鲁士，使东普鲁士成为骑士团侵略波兰、立陶宛和俄罗斯各公国的

堡垒。１２３７年，条顿骑士团和另一个德意志骑士团（即利沃尼亚骑士

团，它也是在波罗的海沿岸建立的）合并。１２４２年楚德湖会战（冰上

激战）以及１４１０年格吕沃尔德大战中，骑士团都被击败，于是逐渐衰

落，后来仅保存了一小部分领地。——第１９５页。

２０８ １４９５年７月６日在福尔诺沃（意大利北部）会战中，意大利北部封建

国家的军队进攻法王查理八世的军队。法王查理的军队在对意大利进

行掠夺性的征讨之后，经过亚平宁山脉返抵法国。拥有强大的炮兵的法

军在会战中取得了胜利。这次会战发生在１４９４—１５５９年意大利战争

（见注３６）初期。——第１９７页。

２０９ 见注３５。——第１９７页。

１２８注  释



２１０ 在法国国王亨利二世联合德意志新教诸侯共同反对西班牙国王和德意

志皇帝查理五世的战争时期，在１５５４年８月１３日朗蒂（弗兰德）会战

中，西班牙军队迫使法军撤除了对朗蒂城的围攻并退回法国边

境。——第１９７页。

２１１ 西班牙对尼德兰的战争——见注３８。——第１９８页。

２１２ 指在德国的三十年战争（见注３９）中的瑞典时期瑞典国王古斯达夫二

世 阿道夫的军队和德意志帝国的军队之间的会战。１６３０年１２月，古

斯达夫 阿道夫的军队逼近奥得河畔的格累芬哈根要塞，并在两次强攻

之后迫使守军放弃了要塞。１６３１年４月，古斯达夫 阿道夫的军队以猛

攻夺取了奥得河畔法兰克福。在这两次会战中，瑞典炮兵起了很大的作

用。——第２００页。

２１３ １７０９年９月１１日马尔普拉克（比利时）会战是１７０１—１７１４年西班牙

王位继承战争（见注６７）中规模最大的会战之一。在这次会战中，英

奥荷联军在萨瓦亲王奥伊根和马尔波罗公爵的指挥下击败了维拉尔元

帅的法军。——第２０１页。

２１４ 指圣雷米编的两卷集“炮兵学笔记”１６９７年巴黎版（《Ｍéｍｏｉｒｅｓ

ｄＡｒｔｉｌｌｅｒｉｅ》Ｐａｒｉｓ，１６９７）。文集中包括经过编者系统整理和校订的法

国炮兵军官的许多著作。——第２０１页。

２１５ 卡·奥·斯特伦泽“炮兵学原理”１７６０年利格尼茨版（ＣＡＳｔｒｕｅｎ

ｓｅｅ《ＡｎｆａｎｇｓｇｒüｎｄｅｄｅｒＡｒｔｉｌｌｅｒｉｅ》Ｌｉｅｇｎｉｔｚ，１７６０）。格·弗·泰佩

尔霍夫“普鲁士炮手，或论炮弹的飞行——假定空气阻力与速度的平

方成正比”１７８１年柏林版（Ｇ Ｆ Ｔｅｍｐｅｌｈｏｆｆ《ＬｅＢｏｍｂａｒｄｉｅｒ

ｐｒｕｓｓｉｅｎｏｕｄｕｍｏｕｖｅｍｅｎｔｄｅｓｐｒｏｊｅｃｔｉｌｅｓｅｎｓｕｐｐｏｓａｎｔｌａ

ｒéｓｉｓｔａｎｃｅｄｅｌａｉｒ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ｅｌｌｅａｕｑｕａｒｒé ｄｅｓｖｉｔｅｓｓｅｓ》

Ｂｅｒｌｉｎ，１７８１）。—— 第２０３页。

２１６ 指夏恩霍斯特的著作：“炮兵手册”１８０４—１８１４年汉诺威版第１—３卷

（《ＨａｎｄｂｕｃｈｄｅｒＡｒｔｉｌｌｅｒｉｅ》Ｂｄ１—３，Ｈａｎｎｏｖｅｒ，１８０４—１８１４）；“军

官手册——军事学的实用部分。第一部分：炮兵”１７８７年汉诺威版

２２８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Ｈａｎｄｂｕｃｈｆüｒｏｆｆｉｃｉｅｒｅ，ｉｎｄｅｎａｎｗｅｎｄｂａｒｅｎＴｈｅｉｌｅｎｄｅｒＫｒｉｅｇｅｓ

ＷｉｓｓｅｎｓｃｈａｆｔｅｎＥｒｓｔｅｒ Ｔｈｅｉｌ ｖｏｎ ｄｅｒ Ａｒｔｉｌｌｅｒｉｅ》 Ｈａｎｎｏｖｅｒ，

１７８７）。——第２０３页。

２１７ 格·维加“射击教范（附射表）”１７８７年维也纳版（ＧＶｅｇａ《Ｐｒａｋｔｉ

ｓｃｈｅＡｎｗｅｉｓｕｎｇｚｕｍＢｏｍｂｅｎｗｅｒｆｅｎｍｉｔｔｅｌｓｔｄａｚｕｅｉｎｇｅｒｉｃｈｔｅｔｅｒＨｉｌｆ

ｓｔａｆｅｌｎ》 Ｗｉｅｎ，１７８７）；托·摩尔拉“炮兵论文”１７８４年塞哥维亚版

（ＴＭｏｒｌａ《Ｔｒａｔａｄｏｄｅａｒｔｉｌｌｅｒｉａ》Ｓｅｇｏｖｉａ，１７８４）；约·哥·霍伊尔

“常用炮兵辞典”１８０４—１８１２年杜宾根版（ＪＧ Ｈｏｙｅｒ 《Ａｌｌｇｅｍｅｉｎｅｓ

ＷｏｒｔｅｒｂｕｃｈｄｅｒＡｒｔｉｌｌｅｒｉｅ》 Ｔüｂｉｎｇｅｎ，１８０４—１８１２）；弗·古·鲁弗

鲁瓦“炮兵讲义”１８１１—１８１４年德勒斯顿版第１—３部（ＦＧＲｏｕｖｒｏｙ

《Ｖｏｒｌｅｓｕｎｇｅｎ üｂｅｒ ｄｉｅ Ａｒｔｉｌｌｅｒｉｅ》 Ｔｈ１—３，Ｄｒｅｓｄｅｎ，１８１１—

１８１４）。——第２０３页。

２１８ 在第一次反法兰西共和国的欧洲同盟战争时期，１７９３年９月１４日在

皮尔马森斯（德国西部）会战中，普鲁士军队击败了法国摩塞尔军团。

在这次会战中，普军成功地使用了大量炮兵。——第２０６页。

２１９ 马克思在写本条目时使用的主要资料，从保存下来的他的摘录来看，有

以下著作：摩·瓦格纳“阿特拉斯上空的三色旗，或阿尔及利亚和法国

的征服”１８５４年伦敦—纽约版（Ｍ Ｗａｇｎｅｒ《ＴｈｅＴｒｉｃｏｌｏｒｏｎｔｈｅＡ

ｔｉａｓ；ｏｒＡｌｇｅｒｉａａｎｄｔｈｅＦｒｅｎｃｈＣｏｎｑｕｅｓｔ》 ＬｏｎｄｏｎＮｅｗＹｏｒｋ，

１８５４）；丹·斯特恩“１８４８年革命史”１８５０年巴黎版第１卷（ＤＳｔｅｒｎ

《ＨｉｓｔｏｉｒｅｄｅｌａＲé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ｄｅ１８４８》 Ｖｏｌｌ，Ｐａｒｉｓ，１８５０）。可能马克

思还使用了关于毕若在阿尔及利亚活动的材料，这些材料在恩格斯写

的“阿尔及利亚”这个条目的初稿中曾引用过，但在刊印时被百科全书

编辑部删掉了（见注９０）。从恩格斯在１８５７年９月１７日和２２日给马

克思的信中可以看出，恩格斯也曾为本条目收集过材料。——第２２１

页。

２２０ 奥尔达耳（卡塔卢尼亚）会战以及上述的围攻战发生于１８０８—１８１４年

比利牛斯半岛的战争期间（见注４７）。——第２２１页。

２２１ 百合花是波旁王朝的徽号。——第２２１页。

３２８注  释



２２２ 百日——见注１５５。——第２２１页。

２２３ 指法国军队为了镇压１８２０—１８２３年西班牙第二次资产阶级革命而对

西班牙进行的武装干涉。西班牙国王斐迪南七世于１８２２年７月７日试

图占领革命的马德里遭到失败以后，秘密请求神圣同盟（由沙皇俄国、

奥地利和普鲁士于１８１５年结成的欧洲君主的反动联盟）援助他镇压革

命。根据神圣同盟维罗那会议的决定，应由法国援助斐迪南。昂吉列姆

公爵指挥的法国军队于１８２３年进入西班牙，在该国恢复了专制制度，

他们在西班牙一直驻留到１８２８年。——第２２１页。

２２４ 指巴黎工人和站到工人这一边的巴黎小资产阶级阶层于１８３４年４月

１３—１４日举行的反对资产阶级七月王朝制度、争取成立共和国的起

义。巴黎事件是对当时在里昂爆发的强大的无产阶级起义的响应，里昂

起义还引起了法国其他一些城市的革命发动。正像里昂起义一样，巴黎

起义也是由秘密组织——民主共和的人权社领导的。起义者的主力是

巴黎工人，他们同政府的军队进行了两天残酷的街垒战。与镇压起义同

时发生的是军人集团的肆无忌惮的暴行和政府对民主派的迫害。——

第２２２页。

２２５ 塔弗纳条约是毕若和阿布德 艾尔 喀德之间于１８３７年５月３０日在塔

弗纳河地区签订的。１８３５年法国殖民者破坏１８３４年同阿布德 艾尔 喀

德所签订的和约，重新向他发动了战争，以夺取被他解放的阿尔及利亚

西部。由于没有取得重大结果，同时又需要抽调兵力去镇压阿尔及利亚

东部爆发起义的地区，法国政府只得批准毕若所签订的新和约。根据塔

弗纳条约，法国被迫再次承认在阿尔及利亚西部地区（不包括法国控制

的某些沿海城市——阿尔及尔、奥兰、阿尔泽等）阿布德 艾尔 喀德的

国家的独立。１８３９年，和约再一次被侵略者背信弃义地破坏了。阿尔

及利亚人在阿布德 艾尔 喀德的领导下重新恢复了对法国侵略者的解

放战争（关于这次战争见注９６）。——第２２２页。

２２６ 到１８４４年，毕若和其他的法国将领通过收买当地封建主和采取恐怖手

段对付阿尔及利亚部落的方法，征服了阿尔及利亚西部。毕若以摩洛哥

苏丹拒绝交出转到摩洛哥的阿布德 艾尔 喀德为借口，率领军队侵入

４２８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摩洛哥领土。１８４４年８月，毕若通过背信弃义的进攻，在伊斯利河地

区击溃了摩洛哥人的武装力量。同时，法国舰队毁坏了丹吉尔城和摩加

多尔城。但是，在英国对在北非的法国领地扩大的趋势感到不安而进行

干涉的威胁下，法国殖民者被迫暂时放弃对摩洛哥的占领。毕若根据

１８４４年９月１０日的丹吉尔条约，迫使苏丹逐走阿布德 艾尔 喀德和解

散摩洛哥的边防部队，然后把自己的军队撤出了摩洛哥领土。——第

２２３页。

２２７ 毕若和基佐之间分歧的原因之一是，毕若想利用镇压１８４５—１８４７年阿

尔及利亚起义的机会，进一步侵占北非（他于１８４７年５月远征卡比利

亚就是为了这一目的）和再度入侵摩洛哥。一贯实行掠夺殖民地政策的

基佐政府当时怕毕若的行动会进一步加剧已经很尖锐的英法矛

盾。——第２２３页。

２２８指１８４８年２月２４日七月王朝被推翻后所成立的法兰西共和

国临时政府。政府成员极大多数是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派。——第

２２４页。

２２９ 马克思指在各个时期出版的毕若的著作，这些著作叙述法国殖民者在

阿尔及利亚所进行的各次战争和对这个国家实行侵略和殖民化的计

划。——第２２４页。

２３０ “玻利瓦尔 伊 庞特”这个条目是马克思在拉丁美洲各国争取独立的战

争史（１８１０—１８２６）还没有被人深入研究的时期写的。当时相当流传的

是一些出于自私动机而参加这一战争的欧洲冒险家所出版的书籍和回

忆录。他们中间有很多人在拉丁美洲没有达到自己的目的，所以后来就

对独立斗争进行歪曲。这一类书有：法国人杜库德雷 霍尔斯坦的回忆

录（这个人一度是玻利瓦尔的参谋长，后来成为他的私敌），英国人希

皮斯利的著作（这个人是从玻利瓦尔军队里开小差出来的）和“密勒将

军回忆录”（这是曾参加秘鲁独立斗争的威廉·密勒的一本札记，但它

已被他的兄弟约翰别有用心地修改过了）。这些书对拉丁美洲人民及其

许多领导者所进行的运动作了极片面的评述。例如，在这些书中给玻利

瓦尔硬加了许多捏造的坏品质（奸诈、傲慢和怯懦），而他确实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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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点（在他晚年依靠保守的贵族和僧侣的时候特别明显表现出来的那

种好摆排场和贪恋权力的作风）就更被大大夸张了。玻利瓦尔为反对联

邦分离主义分子、争取拉丁美洲各共和国统一而进行的斗争被说成是

独裁意图的表现，此外还公然歪曲事实，如杜库德雷 霍尔斯坦错误地

硬说玻利瓦尔在１８１０年拒绝参加争取委内瑞拉独立的斗争等等。

实际上，正如后来一些客观的研究所证实的，西蒙·玻利瓦尔在争

取拉丁美洲独立的斗争中起了卓越的作用，他在这个斗争中一个时候

曾团结了克里奥洛地主（西班牙人血统的拉丁美洲人）中的爱国分子、

资产阶级和人民群众（包括印第安人和黑人）。玻利瓦尔的活动尽管有

很大的矛盾，但仍然促使拉丁美洲许多国家摆脱了西班牙的压迫，并在

这些国家里建立了共和政体，实行了某些进步的资产阶级的改革。

马克思除了上面提到的这些书以外没有别的资料，而这些书的作

者所采取的偏袒态度当时知道的人也不多。因此马克思对玻利瓦尔个

人就不免有了片面的看法，这反映在他写的条目中。上述著作过分夸大

玻利瓦尔追逐个人权力，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马克思对玻利瓦尔的

态度。在玻利瓦尔的政策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当时所坚决反对的波拿巴

主义的特点非常明显。尽管如此，马克思并没有忽视玻利瓦尔活动的进

步的一面（例如他解放了黑奴），并且整个说来，对拉丁美洲各国人民

的反殖民主义运动评价很高，认为这是解放运动和革命运动。——第

２２５页。

２３１ 指宣布拿破仑皇帝为意大利王国国王的仪式，意大利王国于１８０５年在

意大利北部成立，以代替被消灭的意大利（旧称南阿尔卑斯）共和国。

拿破仑妻子的前夫的儿子欧仁·博阿尔奈被任为总督。——第２２５

页。

２３２ １８１０年４月１９日在加拉加斯城推翻了殖民制度，成立了由克里奥洛

地主、商人和知识分子的代表所组成的政府。在米兰达和玻利瓦尔领导

的激进爱国社的影响下，１８１１年７月５日在加位加斯召开的议会宣告

成立独立的委内瑞拉共和国。加拉加斯事件是在拉丁美洲其他国家中

反抗西班牙殖民政权的信号。从墨西哥到智利，到处展开了拉丁美洲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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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者同西班牙殖民主义者之间的斗争。在邻近委内瑞拉的新格拉纳达

（现在的哥伦比亚），西班牙人的政权在首都波哥大、海港城市卡塔黑纳

和基多省（现在的厄瓜多尔）的同名首府被推翻了，但西班牙人的政权

不久又在基多省的首府恢复。在委内瑞拉共和国于１８１２年７月覆灭以

后，卡塔黑纳成了为恢复委内瑞拉共和国而斗争的一个堡垒。在后来进

行的斗争中，第二委内瑞拉共和国（１８１３年８月—１８１４年７月）的成

立是个鲜明的事件，但斗争的结果在大部分殖民地（不包括拉普拉塔）

暂时恢复了西班牙人的政权。这个时期民族解放力量失败的主要原因

之一是：领导运动的克里奥洛地主实行了狭隘的阶级政策，他们没有满

足农民的要求，仍然保持黑奴制度和不平等地对待印第安人。——第

２２５页。

２３３ 马克思从１８２９年伦敦出版的“密勒将军回忆录”第２卷第２７７、２７８页

（《ＭｅｍｏｉｒｓｏｆＧｅｎｅｅｒａｌＭｉｌｌｅｒ》 ＶｏｌⅡ，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２９，ｐ２７７，

２７８）引录了蒙特威尔德的话。在这本书（关于该书见注２３０）中对玻

利瓦尔参加逮捕米兰达的动机作了片面的说明。从玻利瓦尔对蒙特威

尔德的回答来看，他当时真诚相信米兰达可能叛变。——第２２６页。

２３４ 引自杜库德雷 霍尔斯坦“忆西蒙·玻利瓦尔”１８３０年伦敦版第１卷第

１７０—１７１ 页 （ＨＬＶＤｕｃｏｕｄｒａｙ Ｈｏｌｓｔｅｉｎ 《ＭｅｍｏｉｒｓｏｆＳｉｍｏｎ

Ｂｏｌｉｖａｒ》ＶｏｌＩ，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３０，ｐ１７０—１７１）。该书于１８２９年在纽约

写成，在法国和英国用不同的书名出版。从马克思的摘录中可以看出，

他使用的是上述英译本。——第２２８页。

２３５ 新格拉纳达联邦共和国是在新格拉纳达各城市和省份进行反西班牙统

治的起义之后于１８１３年成立的。共和国统一了控制在起义者手里的地

区，这些地区根据联邦条约互相连结在一起，并承认新格拉纳达国会的

最高权力。由于西班牙人从本国获得大量增援部队而在兵力上占优势，

以及各地区自治政府之间内部的纷争，共和国于１８１６年覆灭。——第

２２９页。

２３６ 指海地共和国，它的成立是由于圣多明哥岛（岛的西部属于法国，东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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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于西班牙，西班牙于１７９５年把东部让给法国）的黑奴和黑白混血种

人起义，以及他们从１７９０年起对法国、英国和西班牙殖民者不断进行

解放斗争的结果。１８０４年该岛宣告独立，１８０６年在岛的西南部成立共

和国。——第２３１页。

２３７ ＨＬＶＤｕｃｏｕｄｒａｙＨｏｌｓｔｅｉｎ 《ＭｅｍｏｉｒｓｏｆＳｉｍｏｎＢｏｌｉｖａｒ》 ＶｏｌⅡ，

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３０，ｐ１０—１１——第２３２页。

２３８ 指的是委内瑞拉起义军和在新格拉纳达的西班牙军队之间的会战。在

１８１６年宣告成立第三委内瑞拉共和国以后，玻利瓦尔领导的委内瑞拉

爱国者继续为委内瑞拉的解放进行斗争，于１８１９年５—７月进行了通

过安第斯山脉到新格拉纳达的解放进军。８月７日在波亚卡河地区发

生了决战；西班牙军队在决战中被击溃。玻利瓦尔军队的胜利使新格拉

纳达大部分地区获得了解放，并于１８１９年１２月成立了大哥伦比亚联

合共和国。加入联合共和国的有委内瑞拉、新格拉纳达，而基多（厄瓜

多尔）在赶走西班牙人以后于１８２２年也加入了大哥伦比亚联合共和

国。——第２３５页。

２３９ 累翁岛的革命是由里埃哥和基罗加上校领导的有革命情绪的军官于

１８２０年１月在累翁岛南部发动的反西班牙专制制度的起义，他们的口

号是恢复１８１２年宪法（这一宪法在１８１４年被斐迪南七世的政府废

除）、取消宗教裁判所和召开议会。起义的领导者利用了政府为镇压拉

丁美洲的爱国者而调集列加迪斯（累翁岛的港口城市）地区的远征军

兵士的不满情绪。累翁岛事件是西班牙第二次资产阶级革命（１８２０—

１８２３）的开端，这次革命遭到国内反动势力和法国干涉军的镇压（见注

２２３）。革命失败的原因之一是，夺得政权的资产阶级没有满足农民群众

的土地改革的根本要求，从而使农民群众脱离了革命。１８２０—１８２３年

的革命打击了西班牙专制制度，粉碎了西班牙派遣庞大武装力量去美

洲的西班牙殖民地镇压蓬勃的民族解放运动的计划。——第２３６页。

２４０ 草原牧民是居住在南美北部草原上的自由牧民，大部分是印欧混血种

人。西班牙代理人博韦斯利用草原牧民对克里奥洛地主的敌视态度，召

募他们参加军队，这支军队在１８１３—１８１４年与委内瑞拉和新格拉纳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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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爱国者作战。１８１６年，草原牧民的队伍在他们的新的领袖印欧混血

种人帕埃斯的领导下，加入了答应给农民分土地的玻利瓦尔的解放军。

草原牧民的骑兵参加了玻利瓦尔军队的许多次会战，其中包括上述

１８２１年６月２４日的胜利的卡拉博博会战，由于这次会战，西班牙人几

乎完全被赶出委内瑞拉。——第２３６页。

２４１ １８２１年，西班牙殖民政权在中美一些地区（西班牙的镇守司令区危地

马拉）由于当地爱国者的起义而被推翻。这些地区的拉丁美洲国家宣告

独立，在短时期归并于墨西哥以后，于１８２３年成立联邦即中美合众国，

这个联邦于１８３９年分裂为５个共和国：危地马拉、洪都拉斯、萨尔

瓦多、尼加拉瓜和哥斯达黎加。巴拿马（新格拉纳达总督管辖地

的 组成部分）由于１８２１年的起义而加入了大哥伦比亚共和

国。——第２３７页。

２４２ 指玻利维亚制宪会议于１８２６年秋天通过的玻利维亚共和国的宪法。

ＣｏｄｅＮａｐｏｌéｏｎ（拿破仑法典）是拿破仑于１８０４年公布的民法。恩格斯

称它为“资产阶级社会的经典法律全书”。这部法典对已经走上资本主

义发展道路的欧洲许多国家和拉丁美洲一些国家的立法影响很

大。——第２３８页。

２４３ 巴拿马大陆会议于１８２６年６月２２日至７月２５日举行。会议通过了拉

丁美洲各共和国“永久邦联”的决议、互相防御条约和军事协定。但是

会议的决定没有得到任何一个拉丁美洲共和国的批准。同召开会议有

关的建立拉丁美洲联邦的计划，正像后来由玻利瓦尔提出的规模较小

的成立“安第斯联邦”（由他统治的三个共和国——秘鲁、玻利维亚和

大哥伦比亚组成）计划一样，由于缺乏实现计划的经济前提以及拉丁美

洲各国的地主资产阶级集团之间互相冲突而遭到破产。在拉丁美洲国

家本身，统治阶级内部各个集团之间发生了斗争。随着这些矛盾的尖锐

化，玻利瓦尔的政权于１８２７年在秘鲁和１８２８年在玻利维亚被推翻了，

而大哥伦比亚也由于委内瑞拉于１８２９年和厄瓜多尔于１８３０年脱离它

而瓦解。——第２３８页。

２４４ ＨＬＶＤｕｃｏｕｄｒａｙＨｏｌｓｔｅｉｎ 《ＭｅｍｏｉｒｓｏｆＳｉｍｏｎＢｏｌｉｖａｒ》 Ｖｏｌ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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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３０，ｐｐ２３２—２３６——第２４１页。

２４５ 书目是马克思按照查·德纳的要求附在条目里的（见马克思于１８５８年

２月１４日给恩格斯的信和查·德纳于１８５８年１月２５日给马克思的

信）。在这个书目中有杜库德雷 霍尔斯坦的著作的法文本（《Ｈｉｓｔｏｉｒｅ

ｄｅＢｏｌｉｖａｒ，ｐａｒｌｅｇéｎéｒａｌＤｕｃｏｕｄｒａｙＨｏｌｓｔｅｉｎ；ｃｏｎｔｉＱｎｕéｅｊｕｓｑｕàｓａ

ｍｏｒｔｐａｒＡｌｐｈｏｎｓｅＶｉｏｌｌｅｔ》ＴｔⅠ—Ⅱ，Ｐａｒｉｓ，１８３１）。在对第二本

书的说明中有一个因疏忽而产生的错误：该书的作者是约翰·密勒，但

是在秘鲁共和国军队中服务的不是他，而是他的兄弟——威廉·密勒

将军，这本书是以后者的名义写的。正确的书名是：ＪＭｉｌｌｅｒ《Ｍｅｍｏｉｒｓ

ｏｆＧｅｎｅｒａｌＭｉｌｌｅｒ，ｉｎｔｈｅＳｅｒｖｉｃｅｏｆｔｈｅＲｅｐｕｂｌｉｃｏｆＰｅｒú》Ｖｏｌ１—２，

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２８—１８２９ 第三本书的全名是：古·希皮斯利“南美俄利诺

科河和阿普雷河地区远征记；远征军于１８１７年１１月离开英国而加入

委内瑞拉和加拉加斯的爱国者的队伍”１８１９年伦敦版（Ｇ Ｈｉｐｐｉｓｌｅｙ

《ＡＮａｒｒａｔｉｖｅｏｆｔｈｅＥｘｐｅｄｉｔｉｏｎｔｏｔｈｅＲｉｖｅｒｓＯｒｉｎｏｃｏａｎｄＡｐｕｒｅ，ｉｎ

ＳｏｕｔｈＡｍｅｒｉｃａ；ｗｈｉｃｈｓａｌｌｅｄｆｒｏｍＥｎｇｌａｎｄｉｎＮｏｖｅｍｂｅｒ１８１７，ａｎｄ

ｊｏｉｎｅｄｔｈｅＰａｔｒｉｏｔｉｃＦｏｒｃｅｓｉｎＶｅｎｅｚｕｅｌａａｎｄＣａｒａｃｃａｓ》 Ｌｏｎｄｏｎ，

１８１９）。——第２４１页。

２４６ 指法国反对第二次欧洲国家同盟战争时期于１８００年１２月３日发生的

霍根林登（巴伐利亚）会战。在这次会战中，莫罗指挥的法国军队击败

了约翰大公的奥地利军队。——第２４２页。

２４７ 克劳塞维茨在他的“论战争”（《ＶｏｍＫｒｉｅｇｅ》）一书的第二部分开头

说明了这一思想。该书第一版于１８３２—１８３３年在柏林出版。——第

２４２页。

２４８ “美国新百科全书”编辑部在该条目的末尾补充了一些关于美国马枪改

进的情况，并举出了该条目写成以后出现的一些事实。——第２４６页。

２４９ １８５４年英国军队采用的恩菲耳德式步枪像法国的米涅式步枪（１８４９）

一样，都运用扩张式弹丸的原理：底部掏空的弹丸通过枪口部分进入

枪膛，在射击时弹丸由于火药的作用而扩张，然后被压进膛线，膛线使

弹丸具有旋转运动。——第２４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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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５０ 指北美殖民地争取独立的战争（见注４４）。——第２４７页。

２５１ 见注５６。——第２４８页。

２５２ 恩格斯在写“霰弹”这一条目的同时，还对它最靠近的术语《ｃａｒ

ｔｏｕｃｈ》写了一个短条目。下面是在１８５９年出版的“美国新百科全书”

第４卷上刊印的这个短条目的原文（可能已被删节）：

“Ｃａｒｔｏｕｃｈ（法文是ｃａｒｔｏｕｃｈｅ）这一术语在旧的军事著作中有时作

为‘霰弹 的同义词使用。在其他场合这个术语还用来表示步兵的子弹

盒。

在建筑和雕塑中，《ｃａｒｔｏｕｃｈ》是檐口的砌体或装饰横撑，以及一

般上面刻有某种标志或题词的各种浮雕装饰物。”——第２４９页。

２５３ 在１７０１—１７１４年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期间，法国元帅维拉尔指挥的法

国和巴伐利亚联军于１７０３年９月２０日在霍赫施泰特会战中击败了奥

地利军队。——第２５７页。

２５４ 恩格斯在“博罗迪诺”这一条目中，清楚地说明了这次大会战的巨大规

模和双方军队在会战中所表现的顽强和坚毅精神，并且比许多西欧军

事历史著作的作者更客观地描述了这次会战的经过，但是在阐述这一

事件的某些方面不免有不确切的地方。德国历史学家伯恩哈尔迪写的

论托尔将军一书在这方面对恩格斯的观点有一定的影响。恩格斯在本

条目的末尾提到这本书，而这本书里包含托尔本人和他的传记作者的

许多片面看法。恩格斯写的这一条目中的不确切地方主要是对会战结

果的估价（恩格斯倾向于认为这次会战对拿破仑军队来说是一次胜利

的会战），以及对俄军总司令米·伊·库图佐夫在这次会战中的作用的

估价。库图佐夫所选定的阵地和俄军的部署决不是像条目中所说的那

样是错误的。俄军的左翼最为薄弱，但库图佐夫在会战中巧妙地使用了

他所留下的大量预备队，可靠地支援了俄军左翼。拿破仑被迫放弃迂回

俄军左翼而把主攻方向转移到俄军阵地中央附近，其原因就在这里。库

图佐夫在会战中不是被动的，他不断地影响会战的进程，他打乱和打破

了拿破仑的计划。俄军骑兵根据库图佐夫的命令成功地袭击法军左翼

的后方从而减弱了法军的压力，特别鲜明地证明了这一点。这次会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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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结局对拿破仑是极为不利的。他未能消灭俄军的主力，而自己却遭

到巨大的损失。会战表明，俄军不仅能够坚守阵地，而且能够进行歼灭

性的打击。会战的结果为战争朝着有利于俄国方向转变和拿破仑军队

失败准备了条件，在当时条件下俄军放弃莫斯科尽管是被迫的，但是合

适的。

后来经过研究调查对有关双方兵力和损失的资料也作了重大的更

正。根据这些资料，法军在会战时有１３５０００人和５８７门火炮，俄军有

１２００００人和６４０门火炮；法军死伤５８０００人；俄军损失约４００００

人。——第２５８页。

２５５ 见注７４。——第２５９页。

２５６ 指库图佐夫为了迂回法军左翼的进攻部队而派乌瓦罗夫的骑兵军和普

拉托夫的哥萨克军进行袭击。俄国骑兵在法军的侧翼和后方出现，迫使

拿破仑停止在中央的攻击，这就使库图佐夫有可能重新部署兵力来反

击拿破仑以后的攻击。——第２６１页。

２５７ 指泰·伯恩哈尔迪“俄罗斯帝国步兵上将卡尔·弗里德里希·托尔伯

爵生平事迹”１８５６年莱什锡版第１—４卷（ＴｈＢｅｒｎｈａｒｄｉ《Ｄｅｎｋ

ｗüｒｄｉｇｋｅｉｔｅｎａｕｓｄｅｍＬｅｂｅｎｄｅｓｋａｉｓｅｒｌｒｕｓｓＧｅｎｅｒａｌｓｖｏｎｄｅｒＩｎｆａｎ

ｔｅｒｉｅＣａｒｌ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ＧｒａｆｅｎｖｏｎＴｏｌｌ》Ｂｄ１—４，Ｌｅｉｐｚｉｇ，１８５６）。——

第２６３页。

２５８ 在比利牛斯半岛战争（１８０８—１８１４）期间，威灵顿指挥的同盟国英国、

西班牙和葡萄牙军队在１８１３年６月２１日的维多利亚会战中，击败了

约瑟夫·波拿巴的法国军队。这次会战是争取比利牛斯半岛摆脱拿破

仑军队控制的斗争中的重要阶段。——第２６４页。

２５９ 这里刊载的示意草图是弗·恩格斯根据对１８１３年比达索阿河地区会

战的记述和这些会战的计划而画的，取材于１８４０年伦敦出版的威·弗

·帕·纳皮尔“１８０７年至１８１４年比利牛斯半岛和法国南部的战争史”

第６卷附录５（Ｗ ＦＰＮａｐｉｅｒ 《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ｔｈｅＷａｒｉｎｔｈｅＰｅｎｉｎｓｕｌａ

ａｎｄｉｎｔｈｅＳｏｕｔｈｏｆＦｒａｎｃｅｆｒｏｍｔｈｅｙｅａｒ１８０７ｔｏｔｈｅｙｅａｒ１８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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ＶｏｌＶＩ，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４０ＥｘｐｌａｎａｔｏｒｙＳｋｅｔｃｈ ５）。在恩格斯的草图中

作了如下标记：乌罗尼埃、鲁涅、长裤汉、普埃托、巴荣讷特、霍格斯

巴克、科米萨里、克鲁瓦 德 布克、比里阿图、比耳多克斯、曼达累、

贝腊、萨利纳斯、伊龙、圣马尔西亚耳、累萨卡、阿亚山。右下角写有

“比达索阿战场”的字样。——见第２６８—２６９页间的插图。

２６０ 指公元３００年左右编写的一本名叫“安敦尼旅行指南”（《Ｉｔｉｎｅｒａｒｉｕｍ

Ａｎｔｏｎｉｎｉ》）的书；在这本书中指明了罗马帝国最重要的交通线、交通

线上的地点以及它们之间的距离。——第２７１页。

２６１ 阿·戈尔盖“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我在匈牙利的生活和活动”１８５２年莱比锡

版（ＡＧｏｒｇｅｌ《ＭｅｉｎＬｅｂｅｎｕｎｄＷｉｒｋｅｎｉｎＵｎｇａｒｎｉｎｄｅｎＪａｈｒｅｎ１８４８

ｕｎｄ１８４９》 Ｌｅｉｐｚｉｇ，１８５２）；格·克拉普卡“回忆录。１８４９年４—１０

月”１８５０年莱比锡版（ＧＫｌａｐｋａ 《ＭｅｍｏｉｒｅｎＡｐｒｉｌｂｉｓＯｋｔｏｂｅｒ

１８４９》 Ｌｅｉｐｚｉｇ，１８５０）。——第２７１页。

２６２ 洪韦德——见注１２９。——第２７３页。

２６３ 约瑟夫·弗拉维“犹太战争”第３册第５章。

在由犹太人反罗马人统治的起义引起的犹太战争（公元６６—７３

年）期间，罗马统帅弗拉维·韦斯帕西安于公元６８—７０年围攻耶路撒

冷，在韦斯帕西安称帝以后，围攻战由他的儿子梯特指挥。罗马人占领

了城墙，被围者在耶路撒冷的神庙和城内街道上进行了长时间的抵

抗。——第２７６页。

２６４ 利未人是古犹太人神职人员的特别等级。

会幕——据圣经上的传说，是一种流动神庙。

在圣经中记述了以色列人的营地，见摩西第四经民数记第１—２

章。——第２７８页。

２６５ 占卜官——古罗马的祭司，他们在政治生活中起很大作用；在国家采取

每一个重要行动之前，他们都要依据鸟鸣和鸟飞等等来占卜凶吉。

日晷——古代的天文仪器。——第２７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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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６６ 指公元前１０１年韦尔切利（意大利北部）的会战，在这次会战中，罗马

统帅马利岛斯战胜了日耳曼部落基姆布利人。这一胜利结束了罗马人

同多次入侵高卢南部与意大利的基姆布利人和条顿人的斗争（公元前

１１３—１０１年）。——第２８０页。

２６７ 所列举的一系列战事发生于１６７２—１６７９年法国联合英国（英国于

１６７４年脱离联盟）和瑞典对荷兰、西班牙和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的战

争时期。这次战争是由法国和荷兰之间进行商业竞争和路易十四企图

侵占尼德兰南部（属于西班牙）和北部引起的，战争的结果是：路易十

四王朝夺得西班牙领土，扩充了领土，但是法国人没有达到击溃荷兰这

个主要目的。——第２８１页。

２６８ 尼姆韦根和约是法国国王路易十四的政府１６７８年同荷兰和西班牙以

及１６７９年同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签订的和约，这个和约结束了自

１６７２年开始的这些国家同法国之间的战争。根据这个和约，法国获得

了弗兰契康帖和西属尼德兰的几个城市，并把战时所占领的马斯特思

赫特城堡和奥伦治王室的世袭土地归还给荷兰；荷兰则承认法国在圭

亚那和塞内加尔侵占的殖民地。——第２８１页。

２６９ 指１６８８—１６９７年法国同欧洲同盟之间的战争头三年的军事行动，欧洲

同盟就是所谓的奥格斯堡同盟，其成员有荷兰、英国、西班牙、以奥地

利哈布斯堡王朝为首的德意志帝国、萨瓦、瑞典以及德意志和意大利的

一些诸侯。战争于１６９７年以签订皇斯维克和约而告终，和约确认作了

某些变更的战前疆界。法国应承认英国１６８８年的政变，这次政变使法

王路易十四的敌人荷兰总督奥伦治的威廉登上英国的王位。

下面提到的是这次战争以后几年的事件。——第２８２页。

２７０ １７０１—１７１４年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见注６７。——第２８２页。

２７１ Ｍ Ｃｏｅｈｏｏｒｎ《ＮｉｅｕｗｅＶｅｓｔｉｎｇｂｏｕｗ》Ｌｅｅｕｗａｒｄｅｎ，１６８５——第２８２

页。

２７２ 教皇党人和保皇党人是十二世纪至十五纪罗马教皇和德意志皇帝进行

斗争期间在意大利成立的两个政党。教皇党人是教皇的拥护者，是意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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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城市中商业手工业阶层的上层。保皇党人主要是拥护皇帝的封建贵

族的代表人物。——第２８６页。

２７３ 指波拿巴将军在意大利北部作战期间，法国军队于１７９７年对威尼斯的

占领，这一占领招致威尼斯共和国（成立于五世纪）的灭亡，法国和奥

地利根据康波福米奥条约（见注１５１）瓜分了它的领土。——第２８６

页。

２７４ 英国殖民主义者从十九世纪初开始征服缅甸。第一次缅甸战争（１８２４—

１８２６）的结果，东印度公司的军队占领了与孟加拉交界的阿萨姆省以及

沿海的阿拉干和典那沙冷，根据１８２６年２月２４日签订的英国人强加

于缅甸人的极端波条约，上述地区脱离缅甸。按照这个条约的规定，缅

甸还赔款１００万英镑。第二次缅甸战争（１８５２）的结果。英军占领了勃

固省。——第２８７页。

２７５ Ｈ Ｙｕｌｅ《ＡＮａｒｒａｔｉｖｅｏｆｔｈ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ｓｅｎｔｂｙｔｈｅＧｏｖｅｒｎｏｒ

ＧｅｎｅｒａｌｏｆＩｎｄｉａｔｏｔｈｅＣｏｕｒｔｏｆＡｖａｉｎ１８５５》 Ｌｏｎｄｏｎ，

１８５８ ——第２９４页。

２７６ 恩格斯写的这一条目的初稿经马克思作了重要补充后，作为定稿寄到

纽约。从马克思和恩格斯所作的摘录以及恩格斯于１８５８年３月１１日

给马克思的信中可以看出，他们为写这一条目，从各种资料中收集材

料。恩格斯主要是利用纳皮尔写的关于比利牛斯半岛的战争一书（见注

２５９），而马克思则利用各种参考书和百科全书。——第２９６页。

２７７ 列举的是英国几次征服殖民地的远征：贝雷斯福德参加了这些远征。

１８０６年，英国利用当地荷兰移民布尔人的反荷兰殖民政权的起

义，占领了好望角（海角殖民地）周围的南非土地。他们以荷兰（当时

拿破仑的附庸）参加拿破仑反英战争为入侵的借口。海角殖民地于拿破

仑战争结束后正式归并英国。

１８０６年，由波彭上尉和贝雷斯福德将军指挥的英国远征军企图夺

取属于西班牙（当时拿破仑法国的盟国）的布宜诺斯艾利斯。贝雷斯福

德的队伍没有遭到西班牙殖民政权的严重抵抗，而占领了布宜诺斯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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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斯，但是后来被阿根廷爱国民军包围而不得不投降。１８０７年英国人

向拉普拉塔河口派出的新的远征军也遭到了失败。

贝雷斯福德的部队于１８０７年底借口保卫葡属马德拉岛不受法国

人的侵略而占领该岛。英国人控制该岛一直到１８１４年。——第２９６

页。

２７８ 辛特拉（葡萄牙）协定——英军总司令达尔林普尔和法军总司令茹诺于

１８０８年８月３０日在葡萄牙签订的军事协定。根据协定，法国应从葡萄

牙撤走自己的部队（这些部队于１８０７年秋天进入该地）。这个协定是

１８０８年法军被英葡军队击败和比利牛斯半岛到处爆发拿破仑统治的

人民起义胜利的结果。１８０８年夏天，法国占领军几乎完全被赶出了西

班牙。虽然法军的处境危急，但是根据协定会条款，英国有义务用自己

的军舰把茹诺的部队送回法国。茹诺的这些部队回法国后被拿破仑编

在二十万军队里，这支军队１８０８年１１月由拿破仑率领再度入侵比利

牛斯半岛。

在法军再度入侵比利牛斯半岛期间，穆尔将军指挥的撤退的英国

军队于１８０９年１月１６日在科鲁尼亚（西班牙）击退了苏尔特元帅的部

队的进攻，并在贝雷斯福德师的掩护下于１月１７日和１８日在科鲁用

亚港搭上舰船，开往英国。——第２９６页。

２７９ 指比利牛斯半岛战争（１８０８—１８１４）后期的几次会战，在这几次会战中

由威灵顿指挥的同盟国英国、西班牙和葡萄牙军队击败了法军。

在１８１２年７月２２日萨拉芒卡会战中，威灵顿的部队击退了遭到

巨大损失的马尔蒙元帅的军队。在１８１３年６月２１日维多利亚会战（见

注２５８）之后，法军主力被逼退到比利牛斯山脉，到１８１３年底，战争

转到法国领土上了。在１８１３年１２月９—１３日贝云（法国西南部）城郊

的战斗中，威灵顿的部队向苏尔特元帅的军队的营垒进攻，迫使法军后

退。

１８１４年春天，第六次反法同盟的军队在法国发动总攻期间，威灵

顿的进攻部队于２月２７日在奥尔特兹和４月１０日在土鲁斯战胜了苏

尔特的军队。４月１８日在拿破仑退位以后，苏尔特同威灵顿签订了休

战协定。——第２９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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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８０ 指贝雷斯福德参加镇压１８１７年在巴西东北部的佩囊布库省爆发的反

葡萄牙殖民主义者的民族解放起义。宣布为成立独立的共和国而斗争

的起义者遭到了失败。后来领导争取脱离葡萄牙的运动的地主贵族分

子于１８２２年宣告成立独立的巴西帝国，他们在巴西保持了反动的君主

制度和黑奴制。——第２９７页。

２８１ 指贝雷斯福德帮助唐·米格尔亲王领导的葡萄牙反动的地主教权派镇

压１８２０—１８２３年的葡萄牙资产阶级革命。１８２３年５月受英法外交唆

使的反革命将军和军官发动叛乱，在葡萄牙恢复了君主专制和封建制

度。——第２９７页。

２８２ 指托·霍普的小说：“阿纳斯塔西乌斯，或希腊人的回忆录（写于十八

世纪末）”１８１９年伦敦版第１—３卷（《Ａｎａｓｔａｓｉｕｓ：ｏｒＭｅｍｏｉｒｓｏｆａ

Ｇｒｅｅｋ；ｗｒｉｔｔｅｎａｔｔｈｅａｌｏｓｅｏｆｔｈｅＥｉｇｈｔｅｅｎｔｈＣｅｎｔｕｒｙ》ＶｏｌⅠ—Ⅲ，

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１９）。——第２９７页。

２８３ 意大利是迦太基统帅汉尼拔进行第二次布匿战争（公元前２１８—２０１

年）的主要战场。公元前２１８年，汉尼拔率领雇佣军队由西班牙出发越

过阿尔卑斯山向意大利北部进军。公元前２１８年１０月，汉尼拔在提契

诺河打败了前去迎战的执政官的军队之一的先头部队，同年１２月又在

特雷比亚河击溃了两支联合军队。汉尼拔突入意大利中部后，于公元

前２１６年８月在阿普利亚的坎讷迎头击溃了罗马军队（恩格斯在下面

详尽地叙述了这三次会战）。然而，罗马军队在西班牙和西西里的胜利

以及它在北非的登陆，迫使迦太基元老院从意大利召回汉尼拔，从而

使汉尼拔的胜利化为乌有。公元前２０２年，汉尼拔在扎马会战中战败。

战争以迦太基接受苛刻条件签订和约而告终。——第３０１页。

２８４ 布匿战争（公元前２６４—２４１年、２１８—２０１年和１４９—１４６年）是古代

两个最大的奴隶制国家——罗马和迦太基——为了确立在地中海西部

的统治，为了争夺新的土地和奴隶而进行的战争。第一次布匿战争的结

果，迦太基被迫把对西西里和附近岛屿的统治权让给了罗马。第二次布

匿战争的结果，迦太基丧失了舰队和所有非洲以外的领地（西班牙、巴

利阿里群岛等）并必须向罗马缴付巨额赔款。第三次布匿战争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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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人粉碎了迦太基的实力，消灭了迦太基国家；迦太基城被毁

灭。——第３０４页。

２８５ 指５５４年的卡西里努姆河（在意大利西南部的卡普亚城附近）会战。在

这次会战中，拜占庭统帅纳尔塞斯打败了日耳曼部落法兰克人和阿勒

曼尼人。会战一开始，法兰克人便深深地插入拜占庭军队的中央，但后

来，纳尔塞斯的骑兵从翼侧迂回并从背后攻击，结果被围歼。纳尔塞斯

军队打退了法兰克人和阿勒曼尼人的侵袭，并消灭了东哥特人的意大

利王国（４９３—５５４年）的残余兵力（其主力早在同法兰克人作战前就

已被摧毁），在短时期内在意大利确立了奴隶制的东罗马帝国（拜占

庭）的统治。——第３０５页。

２８６ 德意志国王捕鸟者亨利希一世的军队在梅泽堡会战（９３３年）中以及他

的继位者奥托一世的军队在雷赫河会战（９５５年）中打败了十世纪侵入

德国领土的匈牙利人。这两次胜利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亨利希一世改

组了德国骑士队而取得的。——第３０５页。

２８７ １２４１年４月９日在利格尼茨（累格尼察）城附近的瓦尔施特会战中，波

兰和德国封建主的联军被入侵中欧的蒙古征服者打败（关于这次入侵

见注３３）。——第３０５页。

２８８ 在１５１３年６月６日的诺瓦拉（意大利北部）会战中，为米兰公爵服务

的瑞士雇佣军队打败了以骑士为主力的法军，并迫使法军越过阿尔卑

斯山退回法国。因此，法国国王路易十二于１５１３年对意大利进行的侵

略性征讨就告失败。这次征讨是１４９４—１５５９年意大利战争期间外敌对

亚平宁半岛多次入侵中的一次（见注３６）。——第３０７页。

２８９ 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在１６４４年７月２日马尔斯顿穆尔（约克郡）会

战和１６４５年６月１４日诺伊兹比（北安普顿郡）会战中，议会军击溃了

英国国王查理一世的反革命军队。在这两次会战中，克伦威尔统率的骑

兵起了决定性作用。这支骑兵的核心是农民和手工业者组成的队伍，他

们有优良的战斗素质，严明的纪律和对革命职责的认识。这两次会战，

特别是第二次会战的结局，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议会军在１６４２—１６４６

年第一次内战（见注５０）的胜利。——第３０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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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９０ 西里西亚战争是全欧性的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见注４２）的一部分。它

包括从弗里德里希二世侵入西里西亚起到他与奥地利人缔结第一次单

独和约为止的普奥战争（１７４０—１７４２），即第一次西里西亚战争以及从

１７４４年８月重新爆发战争时起到弗里德里希二世缔结新的单独和约

为止的普鲁士与奥地利及其同盟者萨克森之间的战争（１７４４—１７４５

年），即第二次西里西亚战争。这两次战争反映了普鲁士和奥地利争夺

中欧霸权的斗争，弗里德里希二世的主要目的是掠夺并控制波兰富饶

的西里西亚省。——第３０９页。

２９１ 恩格斯用自己的话引用了弗里德里希二世制定的各种守则中的一系列

规定：如引自１７４２年３月１７日的“骑兵战斗守则”，１７４２年３月２１日

的“骠骑兵团团长和全体军官守则”，１７４４年７月２５日的“骑兵军官

与敌人遭遇时的行动守则”，１７４８年８月１４日的“骑兵少将守则”

等。——第３１０页。

２９２ 这里列举的是在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１７４０—１７４８）和七年战争

（１７５６—１７６３）时期所发生的几次会战。在这几次会战中，骑兵的行动

起了极大的作用。

１７４５年６月４日在西里西亚的霍恩弗里德贝尔格会战（有时叫施

特里高会战）中，普军在弗里德里希二世的统率下打败了奥地利和萨

克森联军；１７４５年１２月１５日在凯塞多尔夫（萨克森）会战中，普军

击溃了萨克森军队，使国王弗里德里希二世有可能与奥地利和萨克森

在德勒斯顿签订和约，结束第二次西里西亚战争（见注２９０）。

１７５７年１１月５日在罗斯巴赫（普鲁士梅泽堡区）会战中，弗里德

里希二世的军队打败了法国以及同普鲁士为敌的德意志各邦的联军。

关于莱滕会战（１７５７年１２月５日），见注１１７。

１７５８年８月２５日（１４日）在措尔恩多夫（东普鲁士）附近，弗里

德里希二世同俄军作战，结果双方损失惨重，未分胜负。俄军的抵抗，

打破了弗里德里希二世关于各个击破敌人的计划，并为后来俄军的顺

利进攻准备了条件。——第３１０页。

２９３ 法兰西共和国反对第一次反法同盟的战争期间，１７９６年９月３日在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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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茨堡（巴伐利亚）会战中，奥军在卡尔大公的统率下打败了茹尔丹将

军的法军，法军被迫退到莱茵河西岸。奥军使用大量骑兵作战对这次胜

利起了决定性作用。——第３１０页。

２９４ 华沙大公国是拿破仑第一在１８０７年根据提尔西特和约划出早先归并

普鲁士的波兰领土的一小部分所建立的附庸国；１８０９年，奥地利被击

溃后，又把奥地利占有的波兰领土的一部分并入华沙大公国。根据

１８１４—１８１５年维也纳会议的决议，华沙大公国的领土被普、奥、俄三

国瓜分。

莱茵联邦——见注１９８。——第３１１页。

２９５ １８１３年４月５日（３月２４日）在萨克森的丹宁科夫（或默克恩）附近，

同盟国俄普军队在俄国将军彼·赫·维特根施坦统率下打败了欧仁总

督的法军。——第３１２页。

２９６ Ｗ ＦＰＮａｐｉｅｒ《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ｔｈｅＷａｒｉｎｔｈｅＰｅｎｉｎｓｕｌａａｎｄｉｎｔｈｅＳｏｕｔｈ

ｏｆＦｒａｎｃｅｆｒｏｍｔｈｅｙｅａｒ１８０７ｔｏｔｈｅｙｅａｒ１８１４》ＶｏｌⅢ，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３１，

ｐ２７２——第３１３页。

２９７ 拉罗什 艾蒙“骑兵，或骑兵部队的编成、组织和训练方面的必要改

革”１８２８年巴黎版第１部第１４０页（ＬａＲｏｃｈｅＡｙｍｏｎ 《ＤｅＪａｃａｖａ

ｌｅｒｉｅ，ｏｕ ｄｅｓ ｃｈａｎｇｅｍｅｎｔｓ ｎéｃｅｓｓａｉｒｅｓ ｄａｎｓ ｌａ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ｌｏｒｇａｎｉｓａｔｉｏｎｅｔｌｉ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ｄｅｓｔｒｏｕｐｅｓàｃｈｅｖａｌ》ｌｒｅｐａｒｔｉｅ，Ｐａｒｉｓ，

１８２８，ｐ１４０）。——第３１５页。

２９８ ４５１年在卡塔洛温平原（现在法国的马尔纳河岸夏龙城附近），阿梯拉

率领的突厥族游牧掠夺者——匈奴人——与西罗马统帅艾修斯率领的

军队展开了激战。艾修斯的军队由日耳曼人、罗马人、高卢人等族的兵

士组成；阿梯拉的军队中也有被匈奴人征服的欧洲很多部落的战士。匈

奴骑兵击溃了艾修斯军队的中央，但后来因翼侧受到攻击，遭到很大伤

亡而被迫撤退。艾修斯军队获得了胜利，但由于内部不和而未能把匈奴

军队全部歼灭。

西帕依起义是１８５７—１８５９年在印度反对英国统治的一次规模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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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人民起义。起义于１８５７年春天在孟加拉军队中由当地居民编成的

所谓西帕依部队中爆发，并蔓延到印度北部和中部的广大地区。起义的

基本动力是农民和城市的贫苦手工业者。本地的封建主所领导的这次

起义，由于印度的封建割据、宗教和种姓的区别以及殖民者在军事上和

技术上的优势而遭到失败。——第３２０页。

２９９见拿破仑回忆录“对１８１６年巴黎出版的‘论军事学术 一书的

十七条意见”，第三条意见：骑兵。刊载于《Ｍéｍｏｉｒｅｓｐｏｕｒｓｅｒｖｉｒà

ｌｈｉｓｔｏｉｒｅｄｅＦｒａｎｃｅ，ｓｏｕｓＮａｐｏｌéｏｎ，éｃｒｉｔｓàＳａｉｎｔｅＨéｌèｎｅ，Ｐｅｒｌｅｓ

ｇéｎéｒａｕｘｑｕｉｏｎｔｐａｒｔａｇé，ｓａｃａｐｔｉｖｉｔé，ｅｔｐｕｂｌｉéｓｓｕｒｌｅｓｍａｎｕｓｃｒｉｔｓ

ｅｎｔｉèｒｅｍｅｎｔｃｏｒｒｉｇéｓｄｅｌａｍａｉｎｄｅＮａｐｏｌéｏｎ》Ｔｏｍｅｐｒｅｍｉｅｒ，Ｐａｒｉｓ，

１８２３，ｐ２６２（书名的翻译见注７１）。——第３２０页。

３００ １８１５年６月１８日在滑铁卢会战（见注５４）中，德尔隆将军所统率的一

个军奉拿破仑的命令以它的４个师（每师编成１个纵队）向威灵顿的同

盟国军左翼攻击。纵队中各营前后配置。这种队形在一开始攻击时就使

该军损失了很大一部分。——第３２３页。

３０１ 比利牛斯半岛战争（１８０８—１８１４）期间，１８１２年７月２３日在加尔西亚

埃尔南迪斯会战中，编入威灵顿的英国军队的德意志军团的骑兵袭击

了在萨拉芒卡会战（见注２７９）中失败而后退的法军的后卫，这支骑兵

突破并冲散了步兵的方队，捕获了数百名俘虏。——第３２５页。

３０２ “美国新百科全书”编辑部在１８５９年将本条目刊载于百科全书第七卷

时，附上了美国已有的和正在修建的筑城工事一览表，该表根据１８５９

年１０月的材料制成。在表内还注明用于建筑、修理和改进这些工事的

费用。——第３２７页。

３０３ 指德国工程师丹·斯佩克尔和他的著作：“要塞建筑学”１５８９年斯特拉

斯堡版（《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ａｖｏｎＶｅｓｔｕｎｇｅｎ》Ｓｔｒａｓｓｂｕｒｇ，１５８９）。——第

３２９页。

３０４ 指１５５４年在威尼斯出版的尼·塔尔塔利亚的著作：“各种研究和发明”

（《Ｑｕｅｓｉｔｉｅｔｉ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ｉｄｉｖｅｒｓｅ》）第６册。该书第一版于１５４６年在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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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斯发行。——第３３４页。

３０５ 加·阿尔吉西“论筑城”１５７０年威尼斯版（ＧＡｌｇｈｉｓｉ《Ｄｅｌｌｅｆｏｒｔｉｆｉｃａ

ｔｉｏｎｉ》 Ｖｅｎｅｔｉａ，１５７０）；吉·马吉和札·卡斯特里奥托“论城市筑

城”１５６４年威尼斯版（Ｇ ＭａｇｇｉｅＪＣａｓｔｒｉｏｔｔｏ 《Ｄｅｌｌａｆｏｒ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ｅ

ｄｅｌｌｅｃｉｔｔà》 Ｖｅｎｅｔｉａ，１５６４）。——第３３５页。

３０６ 见注３８。——第３３８页。

３０７ 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１７０１—１７１４）期间，在法国人手中的兰道要塞

（德国西部）于１７０２年受到德意志帝国军队围攻并被占领。１７０３年法

国人又占领这座要塞，次年帝国军队再次围攻该要塞，经过三个月的围

攻，要塞被迫投降。１７１３年兰道城又被法军占领。——第３４３页。

３０８ 指１６８３年７月抵御土耳其军队围攻的维也纳防御战。这次防御战以

１６８３年９月１２日奥、德、波联军击溃土耳其军队而告终。在这次击溃

土军的战斗中，由杨·萨比斯基率领前来援救奥地利首都的波兰军队

起了决定性的作用。维也纳会战阻止了土耳其军队向中欧推进。——

第３４４页。

３０９ 蒙塔郎贝尔在筑城方面的主要著作是“垂直筑城即研究直线、三角、四

角及各种多角形筑城方法的经验”１７７６—１７８６年巴黎版第１—５卷

（《ＬａＦｏｒ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ｐｅｒｐｅｎｄｉｃｕｌａｉｒｅ，ｏｕＥｓｓａｉｓｕｒｐｌｕｓｉｅｕｒｓｍａｎｉèｒｅｓｄｅ

ｆｏｒｔｉｆｉｅｒｌａｌｉｇｎｅｄｒｏｉｔｅ，ｌｅｔｒｉａｎｇｌｅ，ｌｅｑｕａｒｒéｅｔｔｏｕｓｌｅｓｐｏｌｉｇｏｎｅｓ》

Ｔｔ１—５，Ｐａｒｉｓ，１７７６—１７８６）。——第３４６页。

３１０ 马克西米利安式塔楼是１８２８—１８３６年按奥地利大公马克西米利安·

德斯特的专门设计修筑在林茨城周围的３２座塔楼。这些塔楼是准备用

作独立堡垒来进行防御的。——第３４７页。

３１１ 崩采耳维茨营垒是构筑在西里西亚的野战筑城工事，是七年战争

（１７５６—１７６３）时期根据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二世的命令从１７６０年

开始修建的。１７６０—１７６２年间弗里德里希二世的军队曾数次在该营垒

内进行防御，抵抗俄国军队和奥地利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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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列斯 维德拉斯（托列治 维德拉什，在里斯本附近）营垒是１８１０

年根据威灵顿的命令修建的，它用来掩护英葡军队抵抗法军。这一营

垒有三列坚固的工事，在比利牛斯半岛战争（１８０８—１８１４）中起了重

要的作用；１８１０—１８１１年，依靠这座营垒阻止了马森纳元帅的法军对

里斯本的进攻。

法国魏森堡防线（亚尔萨斯）是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１７０１—

１７１４）时期由维拉尔元帅的军队于１７０６年修建的。维拉尔元帅的军队

曾在这里进行防御，抵抗德意志帝国的军队。以后，科尔蒙太涅将这

一防线加以改进。在法兰西共和国反对第一次反法同盟的战争

（１７９２—１７９７）期间，法军和奥军曾为争夺这一防线进行过特别激烈的

战斗。

关于维罗那前面的奥军工事及其在１８４８年奥地利反革命军队对

应蒙特军队作战时的作用，见弗·恩格斯的著作“波河与莱茵河”和

“奥地利如何控制意大利”（“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３卷第

２４７—２９９页和第２１３—２２０页）。——第３５２页。

３１２ 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匈牙利人反对奥地利的民族解放战争时期，匈牙利军队

于１８４９年７月２日和１１日凭借科莫恩（科马罗姆）要塞的营垒两次抗

击了奥军的优势兵力。要塞本身于１８４９年两次（１—４月和７—９月）抵

御了长期的围攻，直到９月２７日才被奥军攻占。——第３５３页。

３１３ 多立斯人是古希腊部落的主要集团之一，于公元前十二至十一世纪从

北方移居到伯罗奔尼撒半岛和爱琴海南部岛屿。与早先走居在希腊的

部落（亚该亚人、伊奥尼亚人、伊奥利亚人）比较，多立斯人在社会制

度方面保持较多的古老的父权制特点。然而原始公社制的瓦解，使得多

立斯人也分化出了氏族贵族，在公元前八至六世纪形成了奴隶制国家，

其中以斯巴达为最强大。——第３５４页。

３１４ 珀里俄科——见注１３。——第３５４页。

３１５ 希腊波斯战争——见注７。——第３５５页。

３１６ 赫罗泰——见注１４。——第３５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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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１７ 伯罗奔尼撒战争——见注１１。——第３５５页。

３１８ 萨姆尼特战争（公元前３４３—３４１年、约３２７—３０４年和２９８—２９０年）是

在罗马争夺意大利中部统治权的斗争时期罗马人和萨姆尼特人（居住

在亚平宁中部山区的意大利部落集团）之间的战争。战胜萨姆尼特人是

巩固罗马奴隶制国家和使意大利各部落统一于罗马政权之下的重要里

程碑。——第３５９页。

３１９ 指波利比乌斯的“四十卷通史”第６卷。

布匿战争——见注２８４。——第３５９页。

３２０ １３３９年６月２１日在劳平（伯尔尼附近）会战中，由自由农组成的瑞士

步兵击败了奥、德、意封建主的同盟军。这次会战是瑞士各州争取独立

的斗争（见注３４）的重要阶段。——第３６６页。

３２１ 指１４８１—１４９２年加斯梯里亚和阿腊贡联合王国（西班牙君主国）对格

拉纳达伊斯兰教国进行的战争，这次战争是从摩尔人手中夺回比利牛

斯半岛，即雷亢吉斯达（见注２０６）的结束阶段。这次战争以西班牙人

占领格拉纳达而告终。——第３６７页。

３２２ 边屯区——见注４１。——第３７６页。

３２３ １７７５年４月１９日在累克辛顿和康克德（马萨诸塞），英国正规部队被

成散开队形作战的美国起义者打败。这次战斗揭开了英国北美殖民地

争取独立的战争的序幕。——第３７６页。

３２４ 指１８５９年４月２９日到７月８日法国和撒丁王国（皮蒙特）为一方与奥

地利为另一方进行的战争。这次战争是拿破仑第三发动的，他力图在

“解放”意大利的幌子下掠夺土地并依靠有成效的“局部性”战争在法

国巩固波拿巴政体。意大利大资产阶级和自由贵族则指望依靠战争使

意大利在没有人民群众参加的情况下统一于统治皮蒙特的萨瓦王朝的

政权之下。然而拿破仑第三慑于广泛开展的反对意大利压迫者——奥

地利王朝的民族解放运动，力图保持意大利政治上的分裂局面，担心战

争继续打下去会招致军事上的困难，所以在法国皮蒙特军队获得几次

４４８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胜利后，于７月１１日背着撒丁与奥地利单独缔结了维拉弗兰卡和约。

战争的结果，法国得到了萨瓦和尼斯，伦巴第归并于撒丁。威尼斯地区

仍归奥地利人管辖。

特罗塔“关于迄今使用的远射程小型火器对步兵战斗行动的影响

问题的研究”１８５７年维登堡版（Ｔｒｏｔｈａ《ＢｅｉｔｒａｇｚｕｒＥｒｏｒｔｅｒｕｎｇｄｅｒ

Ｆｒａｇｅ：Ｗｅｌｃｈｅｎ ｎｏｔｈｗｅｎｄｉｇｅｎ Ｅｉｎｆｌｕβｈａｂｅｎ ｄｉｅ ｂｉｓｊｅｔｚｔｇｅ

ｂｒａｕｃｈｌｉｃｈｅｎｗｅｉｔｔｒａｇｅｎｄｅｎＨａｎｄｆｅｕｅｒｗａｆｆｅｎａｕｆｄａｓＧｅｆｅｃｈｔｄｅｒｉｎ

ｆａｎｔｅｒｉｅ？》Ｗｉｔｔｅｎｂｅｒｇ，１８５７）。——第３８１页。

３２５ “美国新百科全书”编辑部在本条目末尾附加了一段叙述美国海军从

１７７５年起发展情况的资料。其中引用了到百科全书第十二卷出版时

（１８６１年）为止有关美国海军编成的资料。恩格斯写的这个条目载于

“美国新百科全书”第十二卷，是在该卷出版前几个月写成的。——第

３８２页。

３２６ 公元前２６４—２４１年的第一次布匿战争（见注２８４）中罗马人最初无力

对付迦太基的庞大海军，后来他们建立了当时最强大的舰队，并借此屡

败迦太基舰队。结果迦太基的海军被击溃。战船上的接舷跳桥帮助罗马

人取得了这一胜利。——第３８２页。

３２７ 指１８４４年出版的茹安维尔亲王的小册子“论法国海军的现状”（《Ｄｅ

ｌéｔａｔｄｅｓｆｏｒｃｅｓｎａｖａｌｅｓｌａＦｒａｎｃｅ》）。——第３８９页。

３２８ 克里木战争（１８５３—１８５６）期间，保卫德涅泊—布格湾入口处的一座俄

国的小要塞金布恩，于１８５５年１０月１７日（５日）遭到英法联合舰队

的轰击。参加这次轰击的有法国三个装甲浮动炮台。——第３９１页。

３２９ 马克思的抨击性著作“福格特先生”，是对庸俗民主主义者，波拿巴主

义的代理人卡尔·福格特的诽谤性著作“我对‘总汇报 的诉讼”的答

复，福格特的这一著作是反对马克思及其所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

福格特的小册子出版于１８５９年１２月，而在１８６０年１月，柏林的一家

资产阶级报纸“国民报”就用两篇社论转述了该小册子的诽谤性内容。

马克思为了正在形成中的无产阶级政党的利益，决定用文字回答福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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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而对“国民报”所进行的诽谤则向法院提出控告。从１８６０年１月

底起，马克思就着手为写一本反对福格特的书和对“国民报”提出诉讼

收集材料。为此目的，他写信给许多同他在政治活动和革命活动中有过

联系的人，请他们提供揭露福格特的材料。从１８６０年２月中起，马克

思开始把控告“国民报”编辑察员尔的材料寄往柏林，寄给他的法律顾

问维贝尔律师。但是在１８６０年４—１０月这一期间，马克思的起诉却被

普鲁士的各级司法机关毫无理由地拒绝了。

马克思在准备和寄发诉讼材料的同时，继续撰写抨击福格特的著

作。他研究了十八世纪至十九世纪的政治史和外交史，从论述外交政策

问题的书籍和报纸中作了大量摘录，并且到曼彻斯特去找恩格斯，以便

查阅由恩格斯保存的那些反映无产阶级革命家活动以及他们同各种敌

对派别进行斗争的书信和文件。１８６０年９月，马克思基本上写完了这

一抨击性著作；但是，在普鲁士的各级司法机关驳回了他对察贝尔的控

诉书之后，他又补写了“一件诉讼案”这一章，对普鲁士的司法制度进

行了非常有力的批评。马克思于１１月写完抨击福格特的著作，把它题

名为“福格特先生”。

“福格特先生”这一抨击性著作于１８６０年１２月１日问世：它由伦

敦佩奇出版社出版，由希尔什菲尔德印刷厂印刷。该著作在马克思和恩

格斯在世时没有再版过。“福格特先生”一书的第四篇附录（“科伦共

产党人案件”）曾被转载，被当做１８７５年出版的马克思的“揭露科伦共

产党人案件”一书的经作者同意的（第二）版本的补充。１８８５年出版

“揭露”的第三版时，恩格斯对这一附录稍微作了补充。

“福格特先生”这一著作的第一个俄译本是在１９３３年出版

的。——第３９７页。

３３０ “人民报”（《ＶｏｌｋｓＺｅｉｔｕｎｇ》）是德国的民主派日报，１８５３年起在柏林

出版。

“改革报”（《ＤｉｅＲｅｆｏｒｍ》）是德国的资产阶级自由派日报，１８４８—

１８９２年在汉堡出版。——第４０１页。

３３１ “国民报”（《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Ｚｅｉｔｕｎｇ》）是德国的资产阶级日报，１８４８—１９１５

年用这一名称在柏林出版。——第４０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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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２ ＣＶｏｇｔ《ＭｅｉｎＰｒｏｚｅｓｓｇｅｇｅｎｄｉｅ《ＡｌｌｇｅｍｅｉｎｅＺｅｉｔｕｎｇ》》 Ｇｅｎｆ，ｉｍ

Ｄｅｚｅｍｂｅｒ１８５９

“总汇报”（《ＡｌｌｇｒｍｅｉｎｅＺｅｉｔｕｎｇ》）是德国的保守派日报，１７９８年

创刊；１８１０年至１８８２年在奥格斯堡出版。在五十至六十年代，该报支

持在奥地利领导下统一德国的计划。——第４０１页。

３３３ 马克思在这里指的是他同拉萨尔在德国统一和意大利统一问题上的分

歧（见本卷说明第ＸＸⅧ页）。

关于意大利战争，见注３２４。——第４０３页。

３３４ 硫磺帮原是十八世纪七十年代耶拿大学学生联合会的名称，这个联合

会由于它的成员捣乱生事而恶名昭著；后来“硫磺帮”成了普通用

语。——第４０４页。

３３５ 马克思经常用卡尔·福格特的姓同中世纪官吏——德意志帝国皇帝的

州官（叫做“福格特”或“兰德福格特”）——名称的巧合来嘲笑他。

“疑虚堡的世袭州官”，即世间不存在的一个城堡的州官（ｎｉｈｉｌ按拉丁

文的意思是一无所有），是约翰·菲沙尔特的讽刺小说“关于格朗果施、

高亮都亚和庞大固埃诸英豪和老爷的业绩与名言的惊险长篇历史故

事”的卷头提到的人物。菲沙尔特的这部作品是拉伯雷的长篇小说“巨

人传”的德文改写本，于１５７５年问世。马克思在下面引用了这部作品

中的话。——第４０４页。

３３６ 马克思这样来称呼他所分析的福格特的“我对‘总汇报 的诉讼”一书，

以别于福格特用同一题目在报刊上发表的其他一些单篇文章。——第

４０４页。

３３７ 马克思指福格特的“警告”一文，该文写于５月２３日，发表在１８５９年

６月２日“瑞士商业信使报”第１５０号附刊上。

“瑞士商业信使报”（《ＳｃｈｗｅｉｚｅｒＨａｎｄｅｌｓＣｏｕｒｉｅｒ》）是资产阶级日

报，在瑞士的俾尔城（在伯尔尼州）出版。１８５３—１９０９年用这一名称

出版。五十至六十年代该报反映了波拿巴主义的观点。马克思有时讥讽

该报为俾尔“推销员”。——第４０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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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８ 巴登共和派起义发生于１８４８年９月底，是由古斯达夫·司徒卢威为首

的一批德国流亡者发动的，９月２１日从瑞士进入巴登地区。在巴登民

主派的武装队伍和当地市民自卫团的支持下，司徒卢威宣布成立德意

志共和国。几天以后，起义遭到巴登军队的镇压，司徒卢威和其他许多

参加起义的人被捕，他们被判处长期徒刑，并押往布鲁赫萨尔城（在巴

登）监狱去执行。１８４９年５月，巴登爆发新的起义，司徒卢威和其他

政治犯一起被起义者释放。

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指法兰克福国民议会于１８４９年３月２８日

通过的宪法）是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德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最后一个阶

段。宪法遭到了德意志大多数邦政府的否决。１８４９年５月，萨克森、莱

茵普鲁士、巴登和普法尔茨爆发了支持宪法的起义。但是，法兰克福国

民议会对起义者丝毫不加援助。１８４９年７月，运动最终被镇压下去。恩

格斯在“德国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

第７卷第１２７—２３５页）和“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见“马克思恩格斯

全集”中文版第８卷第９１—１０４页）这两本著作中评述了这一维护帝国

宪法的运动。——第４１０页。

３３９ １８４９年９月马克思被选入伦敦德国流亡者救济委员会，该委员会附设

于当地的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中。为了消除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流亡

者想把伦敦流亡者中的无产阶级分子置于自己的影响之下的企图，委

员会根据马克思和共产主义者同盟其他领导人的建议改组成为有马克

思和恩格斯参加领导的社会民主主义流亡者委员会。１８５０年９月中马

克思和恩格斯声明退出流亡者委员会，因为该委员会的大多数成员都

受到了维利希—沙佩尔的冒险主义、宗派主义派别的影响。——第

４１０页。

３４０ 烧炭党人（ｃａｒｂｏｎａｒｏ——直译是：烧木炭工人）是十九世纪前三分之

一存在于意大利、十九世纪二十年代存在于法国的密谋性团体的成员。

意大利的烧炭党人包括城市资产阶级、资产阶级化的贵族、军官、小资

产阶级和农民的代表人物。他们所抱的目的是实现民主解放、恢复意大

利的统一和实行政治改革。法国的烧炭党人包括各种政治派别的代表

人物，他们抱着推翻波旁王朝的自的。——第４１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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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４１ 马克思把拉德马赫尔称为庸医，是暗示他的一本书名：约·哥·拉德马

赫尔“为不被学者们承认的一位从事炼丹术的老庸医的合理的实用医

疗学辩护、对二十五年中采用这门学科的临床结果所作的真实说明”

（ＪＧ Ｒａｄｅｍａｃｈｅｒ 《ＲｅｃｈｔｆｅｒｔｉｇｕｎｇｄｅｒｖｏｎＧｅｌｅｈｒｔｅｎｍｉｓ

ｓｋａｎｎｔｅｎ，ｖｅｒｓａｎｄｅｓｒｅｃｈｔｅｎＥｒｆａｈｒｕｎｇｓｈｅｉｌｌｅｈｒｅｄｅｒａｌｔｅｎ

ｓｃｈｅｉｄｅｋüｎｓｔｉｇｅｎ Ｇｅｈｅｉｍａｒｚｔｅｕｎｄ ｔｒｅｕｅ Ｍｉｔｔｈｅｉｌｕｎｇ ｄｅｓ

Ｅｒｇｅｂｎｉｓｓｅｓｅｉｎｅｒ２５ｊａｈｒｉｇｅｎＥｒｐｒｏｂｕｎｇｄｉｅｓｅｒＬｅｈｒｅａｍ

Ｋｒａｎｋｅｎｂｅｔｔｅ》）。——第４１０页。

３４２ 马克思把参加１８５１年１２月２—４日波拿巴派政变的人称为十二月帮，

这次政变的结果是在法国建立了以拿破仑第三为首的第二帝国

（１８５２—１８７０）的反革命制度。在策划这次政变中，１８４９年创立的波拿

巴派的秘密的十二月十日会（这样称呼这个会，是为了纪念该会的庇护

人路易·波拿巴于１８４８年１２月１０日被选为法兰西共和国总统）起了

巨大的作用。马克思在下面对该会作了评述。——第４１１页。

３４３ 马克思在摘录“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时，把“会”均改为

“帮”。——第４１１页。

３４４ 指七月王朝时期路易·波拿巴通过武装叛乱实行政变的企图。１８３６年

１０月３０日他在一些赞成波拿巴主义的军官的帮助下发动了斯特拉斯

堡驻防军的两个炮兵团，但只经过几小时判乱分子就被解除了武装。路

易·波拿巴本人被捕并被流放到美洲。１８４０年８月６日他利用法国波

拿巴主义抬头的机会，和一小撮密谋家一起在布伦登陆，企图在当地驻

防军队中发动叛乱。这个企图也遭到了完全的失败。路易·波拿巴被判

无期徒刑，但他１８４６年就逃往英国去了。——第４１２页。

３４５ 国家工厂是１８４８年二月革命后由法国临时政府（其中大半是资产阶级

共和党人）建立起来的。建立国家工厂的目的是想使路易·勃朗组织劳

动的思想在工人中丧失信用，另外是想利用按军事方式组织起来的国

家工厂的工人来反对革命的无产阶级。但是这个分裂工人阶级的挑拨

性计划没有成功，而且国家工厂的工人更加受到了革命思想的熏陶，因

而使得资产阶级政府采取了关闭这类工厂的措施。这种做法引起了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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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无产阶级的极大愤怒，成了巴黎无产阶级６月２３—２６日起义的原因

之一，在起义期间，起义者利用了国家工厂内已有的军事组织。起义被

镇压后，政府于１８４８年７月３日下令解散国家工厂。

别动队是临时政府为了对付革命的人民群众而在１８４８年２月２５

日下令建立的；这支队伍主要由流氓无产阶级组成，曾被用来镇压

１８４８年的无产阶级六月起义。——第４１２页。

３４６ 指１７１５—１７２３年法国奥尔良王室的菲力浦摄政时期，当时路易十五还

处于童年。——第４１４页。

３４７ 特利尔教堂中的圣衣是保存在特利尔教堂里的天主教圣物，据说是耶

稣在受刑时脱下的圣衣。特利尔教堂中的圣衣是朝圣者的崇拜

物。——第４１５页。

３４８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８卷第１７３—１７５页和第２２５—２２７

页。——第４１５页。

３４９ “人民报”（《ＤａｓＶｏｌｋ》）是一家周报，从１８５９年５月７日至８月２０

日在伦敦用德文出版。该报是作为伦敦的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的正式

机关报而创办的。第１号由德国政论家、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埃拉尔

特·比斯康普编辑出版。从第２号起，马克思就积极地参加了该报的出

版工作，他非正式地为该报撰稿，经常提出建议和帮助，为报纸审稿，

组织对该报的物质援助等等。在６月１１日的第６号上，该报编辑部正

式宣布马克思、恩格斯、弗莱里格拉特、威·沃尔弗和亨·海泽为该报

撰稿（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３卷第６８３页）。从７月初起，

马克思实际上是该报的编辑，该报成了无产阶级革命者的机关报。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革命理论问题和无产阶级斗争的策略问题的研

究，在“人民报”上得到了反映。他们在该报上阐明了无产阶级的阶级

搏斗，对小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代表人物进行了不调和的斗争。该报从

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立场出发，分析了１８５９年奥意法战争的各个事件、

德国统一问题和意大利统一问题，揭露了英国、普鲁士、法国、俄国和

其他反动国家的对外政策，对波拿巴主义及其公开的和隐蔽的拥护者

进行了坚持不懈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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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民报”上刊载了马克思为他的著作“政治经济学批判”所写

的序言、马克思的五篇文章（其中包括一组未完成的文章《Ｑｕｉｄｐｒｏ

ｑｕｏ》）、恩格斯的九篇文章、恩格斯给马克思的著作“政治经济学批

判”所写的评论、马克思在比斯康普参加下写成并发表在“报刊述评”

栏的对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报纸“海尔曼”的评论。此外，许多文

章和政治评论都带有马克思直接参加编辑工作的痕迹。该报总共出版

了１６号。１８５９年８月２０日该报因缺乏资金而停刊。——第４１７页。

３５０ 说战场上有两个里士满，或还有一个里士满，指出现意料之外的第二个

敌手。原出处为莎士比亚的悲剧“理查三世”（第五幕第四场）。——第

４１７页。

３５１ １８４８年４月，巴登爆发了共和派的起义，弗·卡·黑克尔是起义的领

导人之一。黑克尔的队伍和其他起义队伍都被政府军队击溃了。起义遭

到了失败。有一些参加巴登起义的人后来参加了维利希于１８４８年１１

月在伯桑松（法国）组织的由德国流亡者——工人和手工业者组成的一

支队伍。队伍的战士从法国政府那里得到津贴，但在１８４９年初津贴便

停发了。后来这支队伍编入了志愿军分队，在维利希指挥下参加

了１８４９年５—７月巴登—普法尔茨起义军的作战行动。——第４１８

页。

３５２ 马克思用寻找“失去的战鼓”的大冒险来讽刺福格特在报刊上予以支持

的法国拿破仑第三和波拿巴主义集团想夺取莱茵河左岸的企图。马克

思把波拿巴主义者的这些计划同莎士比亚“终成眷属”一剧中的一些滑

稽可笑情节（第三幕第五场和第六场，第四幕第一场和第三场）相处拟。

在该剧中，巴洛队长去寻找一面失去的战鼓，而终于被他的老同事揭穿

是一个胆小鬼、吹牛家、出卖灵魂的人。马克思用巴洛来指福格

特。——第４１９页。

３５３ “新莱茵报。民主派机关报” （《ＮｅｕｅＲｈｅｉｎｉｓｃｈｅＺｅｉｔｕｎｇＯｒｇａｎ

ｄｅｒＤｅｍｏｋｒａｔｉｅ》）从１８４８年６月１日到１８４９年５月１９日每日在科

伦出版，总编辑是马克思。参加编辑部的有恩格斯以及威·沃尔弗、格

·维尔特、斐·沃尔弗、恩·德朗克、斐·弗莱里格拉特和亨·毕尔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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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斯。

作为民主派中无产阶级一翼的战斗机关报，“新莱茵报”起了人民

群众的教师的作用，它动员人民群众起来向反革命作斗争。确定报纸对

异常重要的德国革命和欧洲革命问题的立场的社论，通常是由马克思

和恩格斯写的。

“新莱茵报”的坚决的、不妥协的立场，战斗的国际主义精神，它

对普鲁士政府以及科伦地方当局的政治上的揭发，——这一切使得该

报在创刊后的最初几个月里就受到封建保皇派和自由派资产阶级报刊

的攻击，并受到政府的迫害，这种迫害在１８４８年１１—１２月普鲁士实行

反革命政变以后更变本加厉了。

“新莱茵报”不顾种种迫害和警察局的刁难，英勇地捍卫了革命民

主派的利益，捍卫了无产阶级的利益。１８４９年５月，在反革命全面进

攻的情况下，普鲁士政府借口马克思没有普鲁士国籍而下令把他驱逐

出境。马克思的被驱逐和“新莱茵报”其他编辑的被迫害，使该报停刊。

１８４９年５月１９日“新莱茵报”用红色油墨印出了最后一号即第３０１号。

在致工人的告别书中，该报的编辑们宣布：“无论何时何地，他们的最

后一句话始终将是：工人阶级的解放！”——第４１９页。

３５４ 什列斯维希和霍尔施坦争取脱离丹麦的民族解放战争，在法国二月革

命和德国三月革命的影响下，于１８４８年３月开始，打打停停，一直进

行到１８５０年６月底。普鲁士统治集团考虑到德国社会舆论站在什列斯

维希和霍尔施坦一边，便于１８４８年４月发动了虚张声势的反对丹麦的

战争，他们在战争过程中步步出卖了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的革命军

队，使其终于遭到了失败。

民主主义者在特利尔工人和附近居民点的支援下于１８４９年５月

１７—１８日袭击卜留姆军械库。夺取武器和发动保卫帝国宪法的起义，

是这次参加袭击者的目的。虽然军械库一度被起义者所占领，可是运动

很快就被赶到的政府军队镇压下去。——第４１９页。

３５５ “现代评论”（《Ｒｅｖｕｅ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ｉｎｅ》）是法国的双周刊，１８５１—１８７０

年在巴黎出版。第二共和国时期，它是正统派和奥尔良党人联合组成的

秩序党的机关刊物；１８５１年十二月二日政变之后，它成了波拿巴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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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的机关刊物。

爱德华·西蒙写的“福格特先生对‘奥格斯堡报 的诉讼”一文，

刊载在１８６０年２月１５日出版的一期“现代评论”上。马克思对该文的

评论见本卷第４８０—４８１、５０２—５０４和第６１６—６１９页。——第４２０页。

３５６ 指卡·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

版第１３卷第３—１７７页）。——第４２１页。

３５７ 这里提到的“鞋会”，原来是１５２５年农民战争前夕在德国活动的一个秘

密的革命农民协会；席利用以指马克思和恩格斯领导的共产主义者同

盟。席利强调硫磺帮成员和共产主义者同盟之间并无任何联系。——

第４２３页。

３５８ Ｃｅｒｃｌｅｓｏｃｉａｌ（社会小组）是民主知识分子的代表所建立的组织，于十

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最初几年在巴黎进行活动。Ｃｅｒｃｌｅｓｏｃｉａｌ

在社会主义思想史上的地位可以从下面的事实中看出：社会小组的思

想家克·福适主张平均分配土地、限制过多的财产并主张对凡有劳动

能力的公民都给予工作。克·福适对法国革命文献中所宣布的形式上

的平等所作的批判，促使“疯人派”的领导者雅克·卢对这一问题发表

了大胆得多的言论。大多数资产阶级的雅各宾派革命家对Ｃｅｒｃｌｅｓｏｃｉａｌ

的思想家们、特别是“疯人派”所表露的平均社会主义思想都持否定态

度。——第４２５页。

３５９ 格留特利联盟 是瑞士小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组织，它是作为手工业者和

工人的教育协会于１８３８年建立的。１９０１年格留特利联盟加入瑞士社

会民主党，而在１９２５年最终同它融为一体。“格留特利”这一名称是强

调该组织的瑞士民族性。据传说，１３０７年瑞士有三个州的代表在格留

特利草地集会，缔结了联盟，共同反对奥地利统治，包括反对奥地利的

州官。马克思用这一事件来讽刺福格特。——第４２６页。

３６０ 巴登格是拿破仑第三的绰号，他之所以获得这一绰号，是因为他曾在

１８４６年穿着一个名叫巴登格的泥水匠的衣服逃出监狱。

玛丽安娜（Ｍａｒｉａｎｎｅ）是法国一个反对波拿巴主义的共和派秘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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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的名称，产生于１８５０年。它在第二帝国时期所抱的目的是反对拿破

仑第三。——第４２８页。

３６１ 共产主义者同盟是第一个无产阶级的国际共产主义组织。在共产主义

者同盟建立以前，马克思和恩格斯为了在思想上和组织上团结各个国

家的社会主义者和先进工人，曾经进行了巨大的工作。为此，１８４６年

年初，他们在布鲁塞尔组织了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马克思和恩格斯在

反对魏特林的粗鄙的平均共产主义、“真正的社会主义”以及对正义者

同盟（即工人和手工业者的秘密组织，创建于三十年代中，在德国、法

国、瑞士和英国都有它的支部）的成员特别有影响的蒲鲁东小资产阶级

空想的顽强斗争中，捍卫了科学共产主义的思想。在伦敦的正义者同盟

领导机构深信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是正确的，于１８４７年１月底建议

他们加入同盟，参加同盟的改组工作并根据他们所宣布的原则草拟同

盟纲领。马克思和恩格斯表示同意这样做。

１８４７年６月初，在伦敦召开了正义者同盟的代表大会。这次代表

大会作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第一次代表大会载入史册。恩格斯和威·

沃尔弗参加了代表大会的工作。大会决定把组织名称改为共产主义者

同盟，并用无产阶级政党的战斗性的国际主义口号“全世界无产者，联

合起来！”代替模糊不清的旧口号“人人皆兄弟！”。大会还审查了恩格

斯积极参加起草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新的盟章明确规定了共产

主义运动的最终目的，删除了某些使组织带有阴谋性质的条款；民主原

则成为同盟组织的基础。最后，这个章程在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二次代表

大会上被批准（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４卷第５７２—５７７

页）。马克思和恩格斯都参加了１８４７年１１月２９日—１２月８日在伦敦

举行的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工作。他们在许多天的论战中捍卫了代表大

会一致通过的科学共产主义的原则。马克思和恩格斯受大会委托起草

了一个纲领性的文件，即１８４８年２月发表的“共产党宣言”（见“马克

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４卷第４６１—５０４页）。

由于法国革命爆发，在伦敦的同盟中央委员会于１８４８年２月底把

同盟的领导权移交给了以马克思为首的布鲁塞尔区部委员会。在马克

思被驱逐出布鲁塞尔并迁居到巴黎以后，巴黎于３月初成了新的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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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会的所在地。恩格斯也当选为中央委员。１８４８年３月下半月—４月

初，中央委员会组织了数百名德国工人（他们多半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盟

员）回国参加已经爆发的德国革命。马克思和恩格斯在３月底所写成的

“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５卷第３—

５页）是共产主义者同盟在这次革命中的政治纲领。

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及他们的拥护者于１８４８年４月初返抵德国，他

们坚信，由于德国落后，德国工人四分五裂和政治觉悟不高等情况，分

散在全国各地的两三百名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难以对广大人民群众产

生显著的影响。鉴于这种情况，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必须参加民主运动

的极左的、实际上是无产阶级的侧翼。他们加入了科伦的民主协会并介

绍他们的拥护者参加民主派组织，以便在那里坚守革命无产阶级的立

场，批判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不彻底性和动摇性，推动他们采取坚决的

行动。同时，马克思和恩格斯指示他们的拥护者注意组织工人协会，对

无产阶级进行政治教育，为组织群众性的无产阶级政党创造条件。当

时，马克思主编的“新莱茵报”（见注３５３）已成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盟

员的领导和指导中心。

１８４９年４月，马克思、恩格斯和他们的拥护者退出了民主协会。工

人群众已经有了政治经验，他们对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已经大失所望，这

一切使当时已经有可能在实践上提出建立独立的无产阶级政党的问

题。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能够实现这一计划。不久，德国西南部

爆发了起义。这次起义的失败成为德国革命的终结。

革命的进程表明“共产党宣言”中所阐明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的观点

是唯一正确的，同盟是革命活动的一所很好的学校：它的成员坚决果断

地参加了各地的运动，他们在报刊、街垒和战场上坚守着最革命的阶级

——无产阶级的阵地。

革命的失败沉重地打击了共产主义者同盟。同盟的许多盟员不是

被关进监狱，就是逃亡国外，地址丢失了，联系中断了，各地支部的活

动停顿了。德国国外的同盟组织也遭到了巨大的损失。

１８４９年秋天，同盟的多数领导人聚集于伦敦。由于马克思和恩格

斯所领导的经过改组的新中央委员会的努力，到１８５０年春天，以前的

组织已经恢复，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活动也日益活跃起来。马克思和恩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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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在１８５０年３月所写的“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见“马克

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７卷第２８８—２９９页）中，总结了１８４８—１８４９

年的革命并提出了建立摆脱小资产阶级的独立的无产阶级政党的任

务。在“告同盟书”中第一次阐明了不断革命的思想。１８５０年３月，进

行共产主义宣传的新机关刊物“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出版。

１８５０年夏，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内部在策略问题上的原则

性分歧达到了很尖锐的程度。以马克思和恩格斯为首的中央委员会多

数派坚决反对维利希—沙佩尔派集团提出的宗派主义冒险主义的策

略，它无视客观规律和欧洲的现实政治形势而主张立即发动革命。与此

相反，马克思和恩格斯竭力强调，在反动派进攻的情况下，共产主义者

同盟的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宣传科学共产主义和为未来的革命战斗培养

无产阶级的革命干部。１８５０年９月中，维利希—沙佩尔集团的分裂活

动终于导致了与该派的分裂。１８５０年９月１５日的会议（见“马克思恩

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８卷第６３５—６４１页）根据马克思的建议，把中央

委员会的职权移交给科伦区部委员会。德国各地共产主义者同盟支部

一致拥护伦敦中央委员会多数派的决定。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指示，

科伦的新的中央委员会于１８５０年１２月起草了新的盟章（马克思加了

标记的全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７卷第６２６—６２９页）。

１８５１年５月，由于警察的迫害和盟员的被捕，共产主义者同盟在德国

的活动实际上已经停顿。１８５２年１１月１７日，在科伦共产党人案件发

生后不久，同盟根据马克思的建议宣告解散。

共产主义者同盟起了巨大的历史作用，它是培养无产阶级革命家

的学校，是无产阶级政党的萌芽、国际工人协会（第一国际）的前

身。——第４２９页。

３６２ 见卡·马克思的著作“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马克思恩格斯全

集”中文版第８卷第５２１—５２２页）。这一著作于１８５３年１月在瑞士巴

塞尔印成单行本（福格特用的就是这种版本）。该著作最初在美国波士

顿的一家民主报纸“新英格兰报”（《ＮｅｕＥｎｇｌａｎｄＺｅｉｔｕｎｇ》）上陆续

发表，到１８５３年４月底，该报出版社出版了单行本。马克思在抨击性

著作“福格特先生”中所引证的“揭露”，根据的是波士顿出版的小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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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第４２９页。

３６３ 罗亚尔宫是巴黎的一座宫殿。第二帝国时期它是拿破仑第一的弟弟日

罗姆·波拿巴和他的儿子约瑟夫·拿破仑亲王（绰号普隆 普隆）的公

馆。——第４２９页。

３６４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８卷第５２２页和第５２５页。

“德美革命贷款”指金克尔和小资产阶级流亡者的其他领导人于

１８５１—１８５２年企图在德国的流亡者和出身于德国的美国人中间举借

的贷款，其目的是募集经费用于在德国立即唤起革命。为了举借贷款，

金克尔于１８５１年９月到了美国。举借“革命贷款”的企图遭到了失败。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的许多著作中尖刻地嘲笑了金克尔这一企图的

冒险性，认为这是一种有害的、无成果的、在革命运动处于低潮时人为

地唤起革命的尝试。——第４３０页。

３６５ １８４８年５月１８日至１８４９年５月３０日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的圣保罗

教堂举行了法兰克福国民议会的会议。——第４３１页。

３６６ 大科夫塔是在十八世纪以招摇撞骗出名的卡利奥斯特罗伯爵（朱泽培

·巴尔扎莫）臆造出来的一个埃及祭司的名字。卡利奥斯特罗说，这个

埃及祭司是一个什么共济会“埃及分会”的全能全知的首领，他自己则

是该会的创建者和活动家。——第４３３页。

３６７ “独立报”（《ＬＩｎｄéｐｅｎｄａｎｔ》）是瑞士资产阶级民主周报，１８５１—１８５２

年用这一名称在日内瓦出版。——第４３４页。

３６８ 联邦委员会是瑞士政府名称。——第４３５页。

３６９ １８５１年９月，维利希—沙佩尔集团地方支部的成员在法国遭到了逮

捕；该集团是１８５０年９月从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分裂出来的。这一集团

采取了小资产阶级的密谋策略，无视现实形势，打算立即组织起义，因

而使法国和普鲁士警察当局得以在领导巴黎的一个支部的奸细舍尔瓦

尔的帮助下制造了所谓德法密谋案件。１８５２年２月，被捕者被判罪，罪

名是策划政变。警察当局给奸细舍尔瓦尔安排了越狱潜逃。普鲁士警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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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局想把马克思和恩格斯领导的共产主义者同盟说成是德法密谋的参

加者，这种企图遭到了彻底破产。１８５１年９月在巴黎被捕的共产主义

者同盟盟员康拉德·施拉姆，由于缺乏罪证很快就被释放了。施梯伯在

科伦案件中所提供的旨在证明被告们参加德法密谋的种种假证词，马

克思已在“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一书的“舍尔瓦尔的密谋”一章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８卷第４７２—４８７页）中驳得体无完

肤了。——第４３７页。

３７０ “科伦日报”（ＫｏｌｎｉｓｃｈｅＺｅｉｔｕｎｇ）是德国的日报，从１８０２年起用这一

名称在科伦出版；在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命时期和随之而来的反动时期，

该报反映了普鲁士自由资产阶级胆怯的和叛变的政策。——第４３７

页。

３７１ 科伦共产党人案件（１８５２年１０月４日—１１月１２日）是普鲁士政府策

动的一次挑衅性的案件。国际共产主义组织共产主义者同盟（１８４７—

１８５２）的１１名成员被审讯，罪名是“进行叛国性密谋”。控告的物证是

普鲁士警探们假造的中央委员会会议的“原本记录”和其他一些伪造文

件，以及警察局从已被开除出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维利希—沙佩尔冒险

主义集团那里偷来的一些文件。根据伪造文件和虚假证词，７名被告被

分别判处３年至６年的徒刑。马克思和恩格斯这个案件的组织者的挑

衅行为和普鲁士警察国家用来反对国际工人运动的卑鄙手段，进行了

彻底的揭露（见恩格斯“最近的科伦案件”一文和马克思的抨击性著作

“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８卷第

４４９—４５６页和第４５７—５３６页）。——第４３７页。

３７２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８卷第４８８页。——第４３７页。

３７３ 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是１８４０年２月由正义者同盟的卡·沙佩尔、

约·莫尔及其他活动家在伦敦创立的。共产主义者同盟成立后，在协会

里起着领导作用的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地方支部。１８４７年和１８４９—

１８５０年马克思和恩格斯积极参加了协会的活动。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领

导下的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多数派和宗派主义冒险主义的少数

派（维利希—沙佩尔集团）之间的斗争中，协会站在少数派一边，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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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５０年９月１７日马克思、恩格斯和他们的许多拥护者退出了协会。自

五十年代末起，马克思和恩格斯重新参加了教育协会的活动。这个协会

一直存在到１９１８年为英国政府所封闭。在二十世纪，许多俄国政治流

亡者曾访问过这个协会。——第４３８页。

３７４ “工人共和国报”（《ＲｅｐｕｂｌｉｋｄｅｒＡｒｂｅｉｔｅｒ）是１８５０—１８５５年威·魏特

林在纽约出版的一家工人报纸；该报反映了宗派主义的平均共产主义

代表人物的观点。——第４３９页。

３７５ 卡·福格特是帝国摄政政府的五个成员之一，该摄政政府由法兰克福

国民议会的“残阙”议会在斯图加特成立，以代替从１８４８年６月起存

在于德国的、以帝国摄政约翰大公为首的所谓中央政权，它公开奉行反

革命方针。在保守派议员和大批自由派议员离开议会之后，议会有被解

散的危险，因而法兰克福国民议会便于１８４９年６月初把会址迁往斯图

加特。摄政政府想借助议会手段来保证实施法兰克福议会制订的而为

德意志各邦君主拒绝的帝国宪法，这种企图遭到了完全的失败。６月１８

日，“残阙”议会为维尔腾堡的军队所驱散。——第４４０页。

３７６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８卷第４７２—４８７页。——第４４１页。

３７７ 汉巴赫大典于１８３２年５月２７日在巴伐利亚普法尔茨地方的一个城堡

汉巴赫附近举行，这是资产阶级自由派和激进派代表组织的一次政治

性示威。参加大典的人发言号召全体德国人团结一致，反对德意志各邦

君主，为争取资产阶级自由和制宪改革而斗争。——第４４２页。

３７８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９卷第５３７—５７１页。——第４４８页。

３７９ “纽约刑法报”（《ＮｅｗＹｏｒｋｅｒ ＣｒｉｍｉｎａｌＺｅｉｔｕｎｇ》）是德国小资产阶级

流亡者的代表于１８５２年在纽约创办的周报“美文学杂志和纽约刑法

报” （《ＢｅｌｌｅｔｒｉｓｔｉｓｃｈｅｓＪｏｕｒｎａｌｕｎｄＮｅｗＹｏｒｋｅｒＣｒｉｍｉｎａｌ

Ｚｅｉｔｕｎｇ》）的简称。１８５３年３月１８日至１８５４年３月１０日用这个名

称出版。

马克思指奥·维利希的诽谤性文章“卡尔·马克思博士和他的‘揭

露 ”。该文发表在这家报纸的１８５３年１０月２８日和１１月４日两号

上。——第４４８页。

９５８注  释



３８０ “福斯报”（《ＶｏｓｓｉｓｃｈｅＺｅｉｔｕｎｇ》）即“柏林政治和学术问题王国特权

报” （《ＫｏｎｉｇｌｉｃｈｐｒｉｖｉｌｅｇｉｒｔｅＢｅｒｌｉｎｉｓｃｈｅＺｅｉｔｕｎｇｖｏｎＳｔａａｔｓｕｎｄ

ｇｅｌｅｈｒｔｅｎＳａｃｈｅｎ》），是以该报创办者福斯得名的日报，１７８５年起用这

一名称在柏林出版。——第４４９页。

３８１ 拉登多夫案件是１８５４年在柏林举行的对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拉登

多夫、格尔克、法肯塔尔、勒维等人的审判案；他们是因投向警察局的

前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汉茨的告密而于１８５３年被捕的。他们被诬告进

行阴谋活动，被判处期限不同的徒刑（从３年到５年）。

死人同盟是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至五十年代初存在于不来梅的一个

密谋组织。１８５２年为警察局破获。——第４４９页。

３８２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８卷第５３２—５３３页。——第４５０页。

３８３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８卷第５３０页。——第４５０页。

３８４ 马克思在这里套用了下面两句话：（１）“安静是公民的首要职责”（这是

普鲁士大臣舒连堡 克涅特在耶拿之役战败后于１８０６年１０月１７日发

表的告柏林居民书中所说的话）；（２）“你将在这一标志下获胜”（据罗

马历史学家克萨里亚的尤西比阿斯的记载，君士坦丁一世在公元３１２

年战胜马克森提乌斯前夕，据说在天空中看见了一个带有这样题词的

十字架）。——第４５１页。

３８５ 《ＤａｓＣｅｎｔｒａｌｆｅｓｔｄｅｒ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ｎ Ａｒｂｅｉｔｅｒｂｉｌｄｕｎｇｓｖｅｒｅｉｎｅｉｎｄｅｒ

Ｗｅｓｔｓｃｈｗｅｉｚ（Ｌａｕｓａｎｎｅ，１８５９）》Ｇｅｎｆ，１８５９，ＭａｒｋｕｓＶａｎｅｙ，ｒｕｅ

ｄｅｌａＣｒｏｉｘｄＯｒ——第４５２页。

３８６ 暗指１８５１年出版的卡·福格特“兽国研究”一书的书名，该书是用庸

俗唯物主义观点写成的。——第４５３页。

３８７ ＪａｃｏｂＶｅｎｅｄｅｙ 《ＰｒｏｄｏｍｏｕｎｄＰｒｏｐａｔｒｉａｇｅｇｅｎＫａｒｌＶｏｇｔ》

Ｈａｎｎｏｖｅｒ，１８６０

科贝斯第一是费奈迭的绰号，由亨·海涅的诗“科贝斯第一”而

来。海涅在这一讽刺诗中嘲笑雅科布·费奈迭是庸夫俗子的典型。科

贝斯在科伦的方言中意思是雅科布（雅科布·费奈迭生于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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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第４５４页。

３８８ “法兰克福报”（《ＦｒａｎｋｆｕｒｔｅｒＪｏｕｒｎａｌ》）是德国的资产阶级日报，十七

世纪至１９０３年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出版。——第４５５页。

３８９ 讽刺地指１８５５年出版的德国生理学家毕希纳的“力和物质”一书的名

称。毕希纳和福格特同为庸俗唯物主义的代表。——第４５５页。

３９０ “日内瓦席勒纪念会。附本年的罗伯特·勃鲁姆纪念会”１８５９年日内瓦

版（《ＤｉｅＳｃｈｉｌｌｅｒＦｅｉｅｒｉｎＧｅｎｆＮｅｂｓｔｅｉｎｅｍＮａｃｈｔｒａｇｅｎｔｈａｌｔｅｎｄｄｉｅ

ｄｉｅｓｊａｈｒｉｇｅＴｏｄｔｅｎｆｅｉｅｒｆüｒＲｏｂｅｒｔＢｌｕｍ》 Ｇｅｎｆ，１８５９）。——第４５６

页。

３９１ 卡·福格特“欧洲现状研究”１８５９年日内瓦和伯尔尼版（ＣＶｏｇｔ《Ｓｔｕ

ｄｉｅｎｚｕｒｇｅｇｅｎｗａｒｔｉｇｅｎＬａｇｅＥｕｒｏｐａｓ》 ＧｅｎｆｕｎｄＢｅｒｎ，１８５９）。——

第４５６页。

３９２ “十字报”（《ＫｒｅｕｚＺｅｉｔｕｎｇ》）是对一家反动透顶的德国日报“新普鲁

士报”（《ＮｅｕｅＰｒｅｕβｉｓｃｈｅＺｅｉｔｕｎｇ》）的称呼（因在报头上印有一个十

字章图形）；该报从１８４８年６月起在柏林出版；是反革命的宫廷奸党和

普鲁士容克地主的喉舌。——第４５８页。

３９３ 指“瑞士的共产主义者。根据从魏特林那里发现的文件。委员会给苏黎

世州政府的报告书全文”１８４８年苏黎世版（《ＤｉｅＫｏｍｍｕｎｉｓｔｅｎｉｎ

ｄｅｒ Ｓｃｈｗｅｉｚ ｎａｃｈ ｄｅｎ ｂｅｉＷｅｉｔｌｉｎｇ ｖｏｒｇｅｆｕｎｄｅｎｅｎ Ｐａ

ｐｉｅｒｅｎＷｏｒｔｌｉｃｈｅｒＡｂｄｒｕｃｋｄｅｓＫ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ａｌｂｅｒｉｃｈｔｅｓａｎ

ｄｉｅＨ ＲｅｇｉｅｒｕｎｇｄｅｓＳｔａｎｄｅｓＺüｒｉｃｈ》 Ｚüｒｉｃｈ，１８４３）。报告

人是约·卡·布伦奇思。——第４６４页。

３９４ 布鲁塞尔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或称德意志工人协会）是马克思和恩格

斯于１８４７年８月底建立的，其目的是对侨居比利时的德国工人进行政

治教育并向他们宣传科学共产主义思想。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及其拥护

者的领导下，协会成为团结比利时的德国无产阶级革命力量的合法中

心，并同佛来米和瓦伦工人俱乐部保持直接联系。协会中的优秀分子加

入了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布鲁塞尔支部。１８４８年法国资产阶级二月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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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后，由于该协会成员被比利时警察当局逮捕和驱逐出境，协会的活动

即告停止。——第４６４页。

３９５ 宗得崩德（特别联盟）是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瑞士的反动天主教诸州的单

独联盟，马克思和恩格斯用这一名称来讽刺１８５０年９月１５日脱离了

共产主义者同盟以后成立了独立的组织和自己的中央委员会的维利希

—沙佩尔宗派主义冒险主义集团。——第４６６页。

３９６ 德意志联邦是１８１５年６月８日在维也纳会议上成立的德意志各邦的

联盟。德意志分成三十六个邦，它们各自保持着封建专制制度，这就加

深了德国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分散状态，阻碍了德国的进一步发展。

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命被摧毁以后，在普鲁士和奥地利之间爆发了一

场争夺德意志霸权的斗争。奥地利企图恢复在革命时期实际上已经瓦

解的德意志联邦。普鲁士希望通过建立一个在它保护下的德意志各邦

的联盟，来巩固自己的霸权。１８５０年秋，奥普之间的斗争因黑森选帝

侯国而在它们之间引起的冲突尖锐化了。黑森选帝侯国的革命事件使

奥普两国找到了干涉其内政的借口，而且每一方都希望充当运动镇压

者的角色。为了回答奥地利军队进驻黑森选帝侯国，普鲁士政府宣布动

员，并且也向那里进军。可是在沙皇尼古拉一世的压力下，普鲁士没有

经过严重的反抗就向奥地利让步了。——第４６６页。

３９７ 联邦议会是德意志联邦的中央机关，它由德意志各邦的代表组成，会址

设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联邦议会是德意志各邦政府实行反动政策的

工具。——第４６７页。

３９８ 马克思引自“国际述评（三）”，该文发表在１８５０年“新莱茵报。政治

经济评论”第５—６期合刊上（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７卷

第５３５页）。

“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ＮｅｕｅＲｈｅｉｎｉｓｃｈｅＺｅｉｔｕｎｇＰｏｌｉｔｉｓｃｈ

ｏｋｏｎｏｍｉｓｃｈｅＲｅｖｕｅ》）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于１８４９年１２月创办、１８５０年

１１月停刊的杂志。它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理论和政治的机关刊物，是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命期间出版的“新莱茵报”的继续。

该杂志从１８５０年３月至１１月总共出了６期，其中有一期是合刊（５、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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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期合刊）。杂志在伦敦编辑，在汉堡印刷。杂志的绝大部分材料（论

文、短评、书评）都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写的，此外他们也约请他们的支

持者如威·沃尔弗、约·魏德迈、格·埃卡留斯等人撰稿。马克思主义

创始人在杂志上发表的著作有：马克思的“法兰西阶级斗争”，恩格斯

的“德国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和“德国农民战争”，以及其他一些著

作。这些著作总结了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的革命，进一步制定了革命的无产

阶级政党的理论和策略。杂志由于德国警察的迫害和资金缺乏而停

办。——第４６７页。

３９９ 这里提到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的中央委员会会议是在１８５０年８月底举

行的。——第４７０页。

４００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９卷第５５２—５５３页。——第４７０页。

４０１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９卷第５５７页。——第４７０页。

４０２ 在马克思的抨击文“高尚意识的骑士”中，发表了这封信的全文，该信

写于１１月２２日（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９卷第５６６—５６７

页）。——第４７２页。

４０３ 暗指古希腊的诙谐叙事诗“老鼠与青蛙之战”，这是一部对荷马叙事诗

的模拟诗，作者不详。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抨击性著作“流亡中的大人物”中对宣传协会和

流亡者俱乐部（马克思在这里称它为流亡者协会）以及对这两个小资产

阶级的流亡组织之间的相互关系作了详尽的评述（见“马克思恩格斯全

集”中文版第８卷第３６０—３８０页）。——第４７４页。

４０４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４卷第５００—５０２页。马克思在这

里以及下面均引自１８４８年２月在伦敦出版的“共产党宣言”德文第

一版。——第４７６页。

４０５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４卷第７１—１９８页。——第４７６页。

４０６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４卷第４７９页。——第４７７页。

４０７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４卷第４７８—４７９页。——第４７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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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０８ 马克思引自他的“１８４８年至１８５０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见“马克思

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７卷第２１页）。——第４７７页。

４０９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７卷第１２５页。——第４７７页。

４１０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卷第２６９—５８７页。——第４７７页。

４１１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４卷第５０３页。——第４７８页。

４１２ 马克思引自他在对民主主义者莱茵区域委员会的审判中的发言（见“马

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６卷第３０２页）。

对民主主义者莱茵区域委员会的审判是在１８４９年２月８日举行

的。卡·马克思、卡·沙佩尔和律师施奈德尔第二曾出席科伦陪审法庭

受审。他们被控的罪名是煽动叛乱，根据是民主主义者莱茵区域委员会

曾于１８４８年１１月１８日发表了号召拒绝纳税的呼吁书，认为这是动员

群众起来反对普鲁士即将来临的反革命的一种手段（见“马克思恩格斯

全集”中文版第６卷第３９页）。陪审法庭宣判被告无罪。这次审判的记

录登载在１８４９年２月１９、２５、２７和２８日“新莱茵报”第２２６、２３１、

２３２和２３３号上，并且还发表在下列小册子中：“两个政治审判案。由

科伦二月陪审法庭审理”１８４９年科伦“新莱茵报”出版发行社版

（《ＺｗｅｉｐｏｌｉｔｉｓｃｈｅＰｒｏｚｅｓｓｅＶｅｒｈａｎｄｅｌｔｖｏｒｄｅｎＦｅｂｒｕａｒＡｓｓｉｓｅｎｉｎ

Ｋｏｌｎ》 Ｋｏｌｎ，１８４９，ＶｅｒｌａｇｄｅｒＥｘｐｅｄｉｔｉｏｎｄｅｒ《ＮｅｕｅｎＲｈｅｉｎｉｓｃｈｅｎ

Ｚｅｉｔｕｎｇ》）。——第４７８页。

４１３ 引自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国际述评（一）”（见“马克思恩格斯全

集”中文版第７卷第２６２、２６３和２６４页）。——第４７９页。

４１４ 引自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国际述评（三）”（见“马克思恩格斯全

集”中文版第７卷第５１０页）。——第４７９页。

４１５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７卷第５１３—５１４页。——第４８０页。

４１６ Ｃｏｍｉｔéｄｅｓａｌｕｔｐｕｂｌｉｃ（社会拯救委员会）——见注１４７。——第４８０

页。

４１７ “新德意志报”（《Ｎｅｕｅ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Ｚｅｉｔｕｎｇ》）是民主派日报。该报从１８４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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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７月１日至１８５０年１２月１４日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出版。德国工人

运动的著名活动家、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约瑟夫·魏德迈是该报编辑

之一。——第４８３页。

４１８ 引自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哥特弗利德·金克尔”（见“马克思恩

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７卷第３５１—３５２页）一文。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篇文章是针对因参加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而

在拉施塔特法庭受审的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哥·金克尔的那种卑鄙

行为的。金克尔在他的１８４９年８月４日的辩护词中，企图否认自己曾

参加革命运动，并赞扬了霍亨索伦王朝。——第４８３页。

４１９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７卷第２２４—２３２页。——第４８４页。

４２０ 马克思讽刺地把金克尔的机关报“德国通讯员”同法国政府的报纸“通

报”相提并论。

“通报”（《Ｍｏｎｉｔｅｕｒ》）是法国日报“总汇通报”（《ＬｅＭｏｎｉｔｅｕｒ

ｕｎｉｖｅｒｓｅｌ》）的简称；该报从１７８９年至１９０１年在巴黎出版；１７９９年至

１８６９年是正式的政府机关报。——第４８４页。

４２１ 马克思为了讥笑福格特，把他的小册子“我对‘总汇报 的诉讼”称为

“劳斯之歌”（（Ｌａｕｓｉａｄｅ》），即“虱子之歌”（来自德文《Ｌａｕｓｅ》——

“虱子”），这是同十八世纪末英国诗人彼得·品得的一首讽刺诗（Ｔｈｅ

Ｌｏｕｓｉａｄ》—— “劳兹之歌”（来自英文《ｌｏｕｓｅ》—— “虱子”）相类似

的东西。

“卢兹之歌”是文艺复兴时期伟大的葡萄牙诗人路易斯·卡蒙斯所

写的叙事诗。——第４８７页。

４２２ 马克思把福格特的地位比作塞万提斯的小说“唐·吉诃德”中的桑科·

判扎在巴拉塔利亚岛上虚构的总督职位，以讽刺他身为帝国摄政（见注

３７５）的表面权力。——第４８８页。

４２３ 见弗·恩格斯的著作“德国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马克思恩格斯全

集”中文版第７卷第１８７—１８９页）。——第４８９页。

４２４ １８４８年８月２６日，丹麦同只是虚张声势地参加了什列斯维希—霍尔

５６８注  释



施坦战争（见注３５４）的普鲁士在马尔摩签订了停战协定；该协定葬送

了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的革命民主成果，而实际上保存了丹麦在那

里的统治权。１８４８年９月１６日，法兰克福国民议会不顾坚持要对丹麦

继续进行革命战争（这是德国人民争取德国统一斗举的一部分）的德国

民主力量的反抗，以２１票多数批准了停战协定。这一决定引起了德国

民主力量的极大愤慨。１８４８年９月１７日，美因河畔法兰克福东北郊的

普芬斯特魏德草地举行了很多人参加的人民集会，通过了一项决定，要

求把投票批准马尔摩停战协定的那些议员宣布为卖国贼，要求左派分

子退出国民议会。当许多极左派代表同意普芬斯特魏德人民集会的上

述要求时，卡尔·福格特出来反对接受这些要求。由批准停战协定所引

起的人民运动，９月１８日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转变为起义，结果遭到

了政府军队的残酷镇压。——第４９２页。

４２５ 指法兰克福国民议会在１８４８年１０月９日通过的“保卫制宪国民议会

和中央政权机关官员的法律”。这个法律规定，侮辱国民议会议员或中

央政权机关代表的人（帝国摄政、他的大臣和官员们），要处以徒刑。这

个法律是国民议会多数派和帝国政府在法兰克福九月起义后采取的镇

压人民群众的措施之一。——第４９２页。

４２６ 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的中央三月同盟及其在德国各城市的分支，是在

１８４８年１１月底由法兰克福国民议会的左翼议员们组织的。同盟宣称

它们的目的是保卫德国１８４８年三月革命的成果。同盟的领导人是一些

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如弗吕贝尔、西蒙、卢格、福格特等。马克

思和恩格斯从１８４８年１２月起就已经开始在“新莱茵报”上抨击领导同

盟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领袖们的不彻底和不坚决的政策，指出这种政

策对革命的敌人有利。——第４９２页。

４２７ 引自卡·马克思“三月同盟”一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６卷第３９４—３９６页）。——第４９４页。

４２８ 见卡·马克思“法兰克福三月同盟和‘新莱茵报”一文（“马克思恩

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６卷第４２４—４２５页）。——第４９４页。

４２９ 见恩格斯的著作“爱北斐特”（“马克思恩格斯会集”中文版第６卷第

６６８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５９６—５９９页）和“德国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中文版第７卷第１４０—１５３页）。——第４９４页。

４３０ 指１８４８年１１月—１２月初普鲁士发生的政变，它以反革命势力得胜告

终。普鲁士政变的结果是：成立了极端反动的勃兰登堡—曼托伊费尔内

阁，解散了国民议会。

“新普鲁士报”（《ＮｅｕｅＰｒｅｕβｉｓｃｈｅＺｅｉｔｕｎｇ》）——见注３９２。——

第４９４页。

４３１ 见“十字报”一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６卷第５８５页）。——

第４９５页。

４３２ 见注３８９。——第４９５页。

４３３ 告德国人民书是诗人乌良特只温和的民主派的名义草拟的；他们的意

图是，使自己的政治路线同自由资产阶级的路线接近。在这一告人民书

中没有任何具体的行动纲领，而只限于软弱无力地呼吁德国人民支持

实施帝国宪法。

第二个告人民书是由国民议会三十人委员会提出的，它同样是一

个徒劳无益的呼吁书，其内容是：要求不承认国民议会及其决议的那些

德意志邦的军队，宣誓矢忠帝国宪法。

三十人委员会是１８４９年４月１２日由法兰克福国民议会成立的，

以便制订使帝国宪法付诸实施的种种措施，原因是普鲁士国王弗里德

里希 威廉四世对议会加在他头上的皇冠采取模棱两可的态度。弗里德

里希 威廉四世起初表示他是否同意，要看德意志其他统治者的态度而

定；１８４９年４月２８日他声明，拒绝接受帝国宪法，放弃皇冠。——第

４９６页。

４３４ 在这里以及在其他论及法兰克福国民议会的地方，马克思所利用的速

记记录，后来以单行本出版，题名“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德国制宪国民议

会会议速记记录”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版（《Ｓｔｅｎｏｇｒａｐｈｉｓ

ｃｈｅｒＢｅｒｉｃｈｔ üｂｅｒｄｉｅＶｅｒｈａｎｄｌｕｎｇｅｎｄｅｒ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ｎ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ｉｒｅｎｄｅｎ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ｖｅｒｓａｍｍｌｕｎｇｚｕＦｒａｎｋｆｕｒｔａｍＭａｉｎ》 ＦｒａｎｋｆｕｒｔａｍＭａｉｎ，

１８４８—１８４９）。——第４９６页。

７６８注  释



４３５ １８４９年５月初，位于法兰克尼亚中部地区的巴伐利亚的纽伦堡，爆发

了大规模的人民运动，抗议巴伐利亚政府拒绝接受帝国宪法。１８４９年

５月１３日在纽伦堡举行的规模巨大的人民集会是运动的高潮，参加这

次大会的有５万人。卡尔·福格特出席了大会，他在会上用一套虚假的

革命词句作掩饰，规劝人民抛开坚决的行动。福格特的叛卖行为以及领

导运动的民主派的动摇态度使人民遭到了失败。

抱怨派（Ｈｅｕｌｅｒ）是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期间德国民主共和派对资产阶

级立宪派的称呼，而后者则把前者称为煽动者（Ｗ üｈｌｅｒ）。——第５００

页。

４３６ 马克思讽刺地这样称呼路易·波拿巴，因为波拿巴曾经在瑞士的土尔

高州受教育，并获得了土尔高州名誉公民的称号。——第５０１页。

４３７ “莱茵政治、商业和工业日报”（《ＲｈｅｉｎｉｓｃｈｅＺｅｉｔｕｎｇｆüｒＰｏｌｉｔｉｋ，Ｈａｎｄｅｌ

ｕｎｄＧｅｗｅｒｂｅ》）自１８４２年１月１日至１８４３年３月３１日在科伦出版。

该报是莱茵省一些反对普鲁士专制政体的资产阶级人士创办的。该报

曾吸收几个青年黑格尔分子撰稿。１８４２年４月卡·马克思开始为“莱

茵日报”撰稿，同年１０月起成为该报编辑之一。“莱茵日报”也发表了

弗·恩格斯的许多文章。在马克思担任编辑期间，该报日益具有明显的

革命民主主义性质。政府对“莱茵日报”进行了特别严格的检查，后来

把它封闭了。——第５０１页。

４３８ “晨报”（《Ｍｏｒｇｅｎｂｌａｔｔ》）是文学日报“知识界晨报”（《Ｍｏｒｇｅｎｂｌａｔｔ

ｆüｒｇｅｂｉｌｄｅｔｅＬｅｓｅｒ》）的简称，１８０７年至１８６５年在斯图加特和杜宾根

出版。１８４０—１８４１年，该报曾发表过弗·恩格斯的几篇有关文艺问题

的通讯。——第５０３页。

４３９ 指十九世纪三十至四十年代亨·海涅从巴黎寄给奥格斯堡“总汇报”发

表的文章，以及四十年代初德国东方学家雅·法耳梅赖耶尔在同一报

纸上刊登的特写。海涅把他在“总汇报”上发表过的大部分文章编成单

行本，书名是“法国纪事”（１８３２年）和“吕太斯”（１８５４年）。法耳梅

赖耶尔的特写于１８４５年编成两卷集，取名为“来自东方的片断”。——

第５０５页。

８６８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４４０ 马克思对“总汇报”亲奥立场的批判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１３卷第３１１—３１５页。

“纽约每日论坛报”（《ＮｅｗＹｏｒｋＤａｉｌｙＴｒｉｂｕｎｅ》）是１８４１年至

１９２４年出版的美国报纸。这份由著名的美国记者和政治活动家霍拉斯

·格里利创办的报纸，在五十年代中以前是美国辉格党左翼的机关报，

后来成为共和党的机关报。在四十至五十年代，该报采取了进步的立

场，反对奴隶占有制。参加该报工作的有许多著名的美国作家和记者，

从四十年代末起，曾经受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影响的查理·德纳是该报

的编辑之一。马克思从１８５１年８月开始为该报撰稿，一直到１８６２年３

月，共达十年以上；寄给“纽约每日论坛报”的大量文章，都是恩格斯

应马克思的请求而写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给“纽约每日论坛报”写的文

章，包括了国际和国内政治、工人运动、欧洲各国的经济发展、殖民地

扩张、被压迫国家和附属国的民族解放运动等最重要的问题。在欧洲的

反动年代，马克思和恩格斯利用这家销路很广的美国报纸，通过具体材

料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弊病以及它所固有的不可调和的矛盾，并且

指出了资产阶级民主的局限性。

“纽约每日论坛报”编辑部常常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文章采取为所

欲为的态度，有些文章被删去作者的署名作为编辑部的社论发表，有时

编辑部还对文章加以篡改。马克思曾经对编辑部的这种做法不止一次

地提出抗议。从１８５７年秋天起，美国爆发了经济危机，“纽约每日论坛

报”的经济状况也因此受到影响，过时马克思不得不减少自己给该报写

稿的数量。在美国国内战争开始时，马克思完全停止了给该报写稿；

“纽约每日论坛报”同马克思的决裂，主要是由于编辑部中主张与蓄奴

州妥协的人数增多以及该报离开了进步立场而引起的。——第５０５

页。

４４１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３卷第６３６页。

恩格斯的小册子“波河与莱茵河”——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

文版第１３卷第２４７—２９９页；这本小册子中的对“中欧大国”论的批评

见第２４９—２５１页。——第５０５页。

４４２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３卷第１８９—１９４页。

９６８注  释



《ＢａｓＥｍｐｉｒｅ》（“衰落时期的帝国”）在历史文献中有时用来代表

拜占庭帝国，以及后来的罗马帝国；以后逐渐成了代表正在衰落和瓦解

中的国家的普通用语。——第５０６页。

４４３ １８５９年４月初，福格特把他的政治“纲领”寄给弗莱里格拉特和其他

许多人，在这个纲领中，他根据波拿巴派宣传的精神，主张德意志联邦

在即将发生的法奥战争中采取中立态度。——第５０６页。

４４４ “汉萨德的议会辩论”（《ＨａｎｓａｒｄｓＰａｒｌａｍｅｎｔａｒｙＤｅｂａｔｅｓ》）是关于英

国议会两院会议的报告；因出版者为托马斯·寇松·汉萨德而得名，从

１８０３年起定期出版。

蓝皮书（ＢｌｕｅＢｏｏｋｓ）是英国议会和外交部发表的资料和外交文件

的总称。蓝皮书因蓝色的封皮而得名，英国从十七世纪开始发表蓝皮

书，它是英国经济史和外交史的主要官方资料。——第５０７页。

４４５ 见卡·马克思“帕麦斯顿勋爵”这一组文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

文版第９卷第３８７—４６１页）。

“人民报”（《ＴｈｅＰｅｏｐｌｅｓＰａｐｅｒ》）是宪章派的周刊，１８５２年５月

由革命宪章派的领袖之一、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厄·琼斯在伦敦创

办。从１８５２年１０月至１８５６年１２月，马克思和恩格斯经常为该报撰

稿，同时还对该报的编辑工作给以帮助。“人民报”除了刊登马克思和

恩格斯专门为该报撰写的一些文章以外，还转载了他们在“纽约每日论

坛报”上发表的重要文章。在这个时期，该报始终捍卫工人阶级的利益

和宣传社会主义思想。琼斯和资产阶级激进派的接近，曾经使马克思和

恩格斯停止为“人民报”撰稿并使他们和琼斯的关系一度破裂。１８５８年

６月该报转到了资产阶级实业家的手中。——第５０７页。

４４６ 指马克思的“帕麦斯顿勋爵”这一组文章中的第三篇（见“马克思恩格

斯全集”中文版第９卷第４０５—４１７页）；１８５３年１１月２６日“格拉斯

哥哨兵”用“帕麦斯顿与俄国”的标题转载了这篇文章；在后来的一个

出版物的目录中标题改为“帕麦斯顿与波兰”（见“马克思恩格斯全

集”中文版第９卷注２９５）。——第５０７页。

４４７ 卡·马克思的“卡尔斯的陷落”这一著作发表在１８５６年４月５、１２、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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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２６日“人民报”上（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１卷第６７３—

７１２页）。

外交事务委员会（ＦｏｒｅｉｇｎＡｆｆａｉｒｓ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ｓ）是十九世纪四十至

五十年代乌尔卡尔特及其拥护者在英国许多城市建立的社会团体，其

目的主要是与帕麦斯顿的政策作斗争。——第５０７页。

４４８ 卡·马克思曾经计划写一部关于十八世纪英国和俄国外交史的著作，

这里指该著作的未完成的导言；１８５６年６月—１８５７年４月首先在“设

菲尔德自由新闻报”和伦敦“自由新闻”上以《Ｒｅｖ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Ｄｉｐｌｏ

ｍａｔｉｃ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ｔｈｅ１８ｔｈＣｅｎｔｕｒｙ》〔“十八世纪外交史的内幕”〕为标

题发表。１８９９年马克思的女儿爱琳娜·艾威林在伦敦出版单行本，标

题是“十八世纪外交秘史”（《ＳｅｃｒｅｔＤｉｐｌｏｍａｔｉｃ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ｔｈｅＥｉｇｈ

ｔｅｅｎｔｈＣｅｎｔｕｒｙ》）。

“自由新闻”（《ＴｈｅＦｒｅｅＰｒｅｓｓ》１８５５—１８６５年在伦敦出版）和

“设菲尔德自由新闻报”（《ＴｈｅＳｈｅｆｆｉｅｌｄＦｒｅｅＰｒｅｓｓ》１８５１—１８５７年在

设菲尔德出版）是乌尔卡尔特及其拥护者创办的英国资产阶级报

纸。——第５０８页。

４４９ “晨星报”（《ＴｈｅＭｏｒｎｉｎｇＳｔａｒ》）是英国的一家日报，自由贸易派的

机关报，１８５６年至１８６９年在伦敦出版。

“曼彻斯特学派”是反映工业资产阶级利益的英国经济思想中的一

派。这一派的拥护者，即自由贸易派，主张贸易自由和国家不干涉经济

生活。自由贸易派的宣传中心是曼彻斯特，在曼彻斯特领导这一运动的

是１８３８年组织反谷物法同盟的两个纺织厂厂主——科布顿和布莱特。

在四十至五十年代自由贸易派组成了一个单独的政治集团，后来这个

集团加入了英国自由党。——第５０８页。

４５０ “新时代”（《ＤｉｅＮｅｕｅＺｅｉｔ》）是一家工人报纸，由德国流亡者主办；１８５８

年６月至１８５９年４月在伦敦出版。

“海尔曼”（《Ｈｅｒｍａｎｎ》）是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机关报“海

尔曼。伦敦德文周报” （《Ｈｅｒｍａｎｎ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ｓＷｏｃｈｅｎｂｌａｔｔａｕｓ

Ｌｏｎｄｏｎ》）的简称，１８５９年起地伦敦用德文出版；１８５９年１月至７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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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特弗利德·金克尔任该报编辑。——第５０８页。

４５１ “大胡蜂”（《ＤｉｅＨｏｒｎｉｓｓｅ》）是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海泽和克耳纳办的德

文报纸，１８４８—１８５０年在加塞尔出版；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比斯康普曾为该

报撰稿。——第５０９页。

４５２ 摩门教徒 是１８３０年在美国成立和宗教教派的成员。该派的创始人约

瑟夫·斯密特（１８０５—１８４４）由于得到所谓的神的启示而写了一本“摩

门经”。在这本充满荒诞无稽的臆想的书里，以先知摩门的名义讲述了

仿佛古代曾经发生过的以色列部落向美洲迁移的故事。——第５０９

页。

４５３ 这里马克思写得不够确切。这句话不是出自缪尔纳，而是出自格里耳帕

尔策。见弗·格里耳帕尔策“女始祖”第三幕。——第５１１页。

４５４ １８５９年６月７日“总汇报”第１５８号发表了雅科布·费奈迭的一封信，

其中着重揭露了福格特同约瑟夫·拿破仑亲王的联系。——第５１２

页。

４５５ 见注３８７。——第５１２页。

４５６ 马克思讽刺地把福格特称作“帝国缩小者”（《ＭｉｎｄｒｅｒｄｅｓＲｅｉｃｈｓ》）以

与中世纪德国帝王常用的称号“帝国扩大者”（《ＭｅｈｒｅｒｄｅｓＲｅｉｃｈｓ》）

相对照。并参看本卷第５６６页。

小德意志派报刊是反映主张建立小德意志的人的观点的报刊，他

们赞成在普鲁士领导下统一德国，而把奥地利排斥在外。——第５１３

页。

４５７ 见１８５９年１０月２７日“总汇报”第３００号。——第５１９页。

４５８ “时代呼声”（《ＳｔｉｍｍｅｎｄｅｒＺｅｉｔ》）是德国小资产阶级的月刊；自１８５８—

１８６２年由阿·科拉切克首先在哥达出版，后来在魏玛、莱比锡、海德

尔堡和维也纳同时出版。

“月刊”（《Ｍｏｎａｔｓｓｃｈｒｉｆｔ》）是德国小资产阶级的杂志“德国政治、

科学、艺术和生活月刊”（《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ＭｏｎａｔｓｓｃｈｒｉｆｔｆüｒＰｏｌｉｔｉｋ，Ｗｉｓ

２７８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ｓｅｎｓｃｈａｆｔＫｕｎｓｔｕｎｄＬｅｂｅｎ》）的简称，１８５０年由阿·科拉切克在斯图

加特出版，１８５１年在不来梅出版。——第５１９页。

４５９ “每日电讯”（《ＤａｉｌｙＴｅｌｅｇｒａｐｈ》）是英国自由派的日报，从十九世纪

八十年代起是英国保守派的日报；１８５５年至１９３７年用这一名称在伦

敦出版；１９３７年同“晨邮报”合并以后改名为“每日电讯和晨邮报”

（《ＤａｉｌｙＴｅｌｅｇｒａｐｈａｎｄＭｏｒｎｉｎｇＰｏｓｔ》）。——第５２０页。

４６０ 指德意志联邦——见注３９６。——第５２７页。

４６１ “关于意大利事件的通信。１８５９年１月至５月。按女王陛下手谕在１８５９

年提交议会两院”伦敦版（《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ｅｎｃｅ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ｎｇｔｈｅＡｆ

ｆａｉｒｓｏｆＩｔａｌｙＪａｎｕａｒｙｔｏＭａｙ１８５９ＰｒｅｓｅｎｔｅｄｔｏｂｏｔｈＨｏｕｓ

ｅｓ ｏｆＰａｒｌｉａｍｅｎｔ ｂｙ Ｃｏｍｍａｎｄ ｏｆ Ｈｅｒ Ｍａｊｅｓｔｙｌ８５９》

Ｌｏｎｄｏｎ）。——第５２８页。

４６２ 圣马丁门剧场是巴黎的一个剧院，１８５１年十二月政变时，在该剧院附

近曾发生波拿巴兵痞殴打共和党人的事件。——第５２８页。

４６３ 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见注４２。

七年战争——见注４５。——第５２８页。

４６４ 巴塞尔条约——见注１９２。——第５２９页。

４６５ 马克思指的是法国、奥地利和英国之间于１８１５年１月３日在维也纳会

议时期签订的关于反对俄国和普鲁士的一个秘密同盟条约，其目的是

不让普鲁士完全占领萨克森国王的领地，并且阻挠把前华沙大公国的

全部土地并入俄国。这一秘密条约的签订，反映了以往参加反拿破仑同

盟各国之间的矛盾急剧尖锐化，几乎发展成公开的冲突。——第５２９

页。

４６６ 指１８２１年１０月英国国王乔治四世访问汉诺威时，由梅特涅和卡斯尔

里签订的奥地利和英国之间的一项协定。该协定旨在反对俄国在希腊

问题上所采取的政策。——第５２９页。

４６７ 维拉弗兰卡和约——见注３２４。——第５３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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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６８ 指萨特马尔和约，这是在匈牙利民族解放运动失败以后，哈布斯堡王朝

和匈牙利贵族于１７１１年５月１日在萨特马尔城（匈牙利）所订立的一

项协定。萨特马尔和约巩固了哈布斯堡王朝在匈牙利的统治，而且也加

强了匈牙利贵族统治农民的权力。同时，按照萨特马尔和约的规定，贵

族还从哈布斯堡王朝手中得到了一系列政治上的让步。——第５３０

页。

４６９ 指英国、俄国、奥地利和普鲁士为一方，土耳其为另一方于１８４０年７

月１５日所签订的伦敦公约，公约规定向土耳其苏丹提供军事援助，去

反对幕后受到法国支持的埃及的帕沙穆罕默德 阿利。伦敦公约反映了

欧洲列强，主要是英国、法国和俄国在争夺近东霸权中的竞争。——第

５３１页。

４７０ 根据英国政府和双西西里王国（那不勒斯王国）政府在１８１６年签定的

条约，双西西里王国不得给予其他国家以有损英国利益的贸易特权。

１８３８年那不勒斯国王授予法国公司在西西里岛开采硫磺的专利权，结

果引起了英国的强烈抗议。为了迫使那不勒斯国王撤销自己的决定，英

国政府于１８４０年命令它的地中海舰队开始军事行动。那不勒斯被迫实

现了英国的要求。——第５３１页。

４７１ １８５８年８月，俄国和撒丁王国达成了一项协定，使俄国的一家轮船和

贸易公司暂时享有利用皮蒙特港维拉弗兰卡东部的权利，该港位于地

中海岸尼斯附近，是专供船只停泊和修理以及装添燃料用的。

１８５３年，普鲁士向奥登堡公国购买了亚德湾的一部分岸边地带，

用于建立军港（军港取名威廉港，建于１８５５—１８６９年）。——第５３２

页。

４７２ 《Ｌａｖｒａｉｅ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Ｆｒａｎｃｅ—Ｉｔａｌｉｅ—Ａｕｔｒｉｃｈｅ》Ｐａｒｉｓ，１８５９——第５３３

页。

４７３ １８４６年２月，波兰各地准备举行以波兰民族解放为目的的起义。起义

的主要发起人是波兰革命民主主义者（邓波夫斯基等人）。但是由于贵

族阶级分子的背叛和起义领导人被普鲁士警察当局逮捕，总起义被破

坏了，只有个别地方爆发革命。２月２２日，起义者仅仅在按照维也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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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约于１８１５年宣布为奥地利、俄国和普鲁士保护下的自由城的克拉科

夫取得了胜利，并建立了国民政府，该政府发表了废除封建义务的宣

言。克拉科夫起义于１８４６年３月初被镇压下去。１８４６年１１月奥地利、

普鲁士和俄国签订了关于克拉科夫并入奥地利帝国的条约。——第

５３４页。

４７４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９卷第４０５—４１７页。——第５３４页。

４７５ 《Ｌａｆｏｉｄｅｓｔｒａｉｔéｓ，ｌｅｓｐｕｉｓｓａｎｃｅｓｓｉｇｎａｔａｉｒｅｓｅｔｌｅｍｐｅｒｅｕｒＮａｐｏｌéｏｎ

Ⅲ》 Ｐａｒｉｓ，１８５９——第５３４页。

４７６ 指１８４７年１１月８日（２０日）的敕谕；根据该敕谕规定，地主领地凡

因债务而拍卖时，农奴有权赎买自己和土地（详见“马克思恩格斯全

集”中文版第１２卷第７２３—７２４页）。——第５３５页。

４７７ 见卡拉姆津“俄罗斯国家历史”１８３５年圣彼得堡版第１１卷第１章第２３

页。——第５３６页。

４７８ Ｐ Ｄｏｌｇｏｒｏｕｋｏｗ 《ＬａｖéｒｉｔéｓｕｒｌａＲｕｓｓｉｅ》Ｐａｒｉｓ，１８６０ ——

第５３６页。

４７９ 俄国竭力要巩固自己在巴尔干的势力，因而支持巴尔干各国人民进行

反对土耳其统治的民族解放运动。俄国同也想加强自己在巴尔干的势

力的法国一起，共同支持莫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合并和建立罗马尼亚

国家的愿望。１８５９年１月，在俄国和法国的协助下，库扎上校被选为

这两个公国的君主（执政者）。统一的罗马尼亚国家建于１８６２年。——

第５３６页。

４８０ “普鲁士周刊”（《ＰｒｅｕβｉｓｃｈｅｓＷｏｃｈｅｎｂｌａｔｔ》）是德国保守派周报，１８５１—

１８６１年在柏林出版。——第５３６页。

４８１ 涅米罗夫会议从１７３７年８月１５日至１１月１１日在乌克兰的一个小城

涅米罗夫举行，它是在俄土战争时期（１７３５—１７３９）由土耳其倡议召开

的，１７３７年奥地利站在俄国一方参加战争。俄国代表团提出把莫尔达

维亚和瓦拉几亚变成俄国保护下的独立公国，作为订立和约的条件之

一。土耳其拒绝了在会议上提出的大多数建议，重新采取了军事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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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克夏尼会议从１７７２年７月２７日至８月２８日在福克夏尼小城

（罗马尼亚的莫尔达维亚）举行，其目的是停止土耳其于１７６８年发动的

俄土战争。俄方在会议上同时也提出了让瓦拉几亚和莫尔达维亚在欧

洲列强共同保护下获得独立的建议，然而土耳其拒绝了俄国代表们提

出的这一要求及其他要求。会议毫无结果，战争又重新爆发。——第

５３７页。

４８２ 见注１７６。——第５３７页。

４８３ １８３１年组织规程是多瑙河各公国（莫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的第一部

宪法。１８２８—１８２９年俄土战争结束后，根据１８２９年缔结的阿德里安堡

和约规定的条件，俄军占领了这些公国，这部宪法是按照这些公国的俄

国行政当局首脑巴·德·基谢廖夫的建议通过的。根据组织规程，每个

公国的立法权交给大土地占有者选出的议会，而行政权交给由土地占

有者、僧侣和城市的代表所选出的终身国君。规程巩固了大贵族和上层

僧侣的统治地位，保持了原有的封建制度，同时，规程列入了若干资产

阶级的改革：废除国内关税，实行贸易自由，司法和行政分立等。在

１８４８年革命时期，组织规程被废除。——第５３７页。

４８４ “赫特里”（更确切些说应当是“费里克·赫特里”）是希腊的一个秘密

团体，成立于１８１４年，中心在敖德萨，在希腊各大城市均有支部；该

团体的目的是准备武装起义反对土耳其的统治。沙皇政府曾暗中支持

“赫特里”。——第５３８页。

４８５ 关于路易十八干涉西班牙，见注２２３。——第５３８页。

４８６ 纳瓦林会战（纳瓦林是希腊的城市和港口）是１８２７年１０月２０日土埃

舰队同由英国海军上将爱·康德林顿指挥的英法俄联合分舰队之间的

一场会战。欧洲列强把该联合分舰队开进希腊领海，是为了武装调停土

耳其和希腊起义者之间的战争。在土耳其司令部拒绝停止对希腊居民

进行残酷迫害以后开始的这一会战，使土埃舰队全军复没，并加速了

１８２８—１８２９年俄土战争的爆发，在这一战争中俄国取得了胜利。在纳

瓦林会战中起了杰出作用的是俄国分舰队，特别是由米·彼·拉扎列

夫指挥的“阿速夫号”旗舰。——第５３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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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８７ “泰晤士报”（《ＴｈｅＴｉｍｅｓ》）是英国一家最大的保守派日报；１７８５年

创刊于伦敦。——第５３９页。

４８８ “青年意大利”是意大利资产阶级革命家的一个秘密组织，存在于

１８３１—１８４８年；创始人是马志尼。它所抱的目的是“从下面”（用革命

方法）争取意大利的统一并成立意大利共和国。——第５３９页。

４８９ 指在尼古拉一世调停下普鲁士和奥地利的代表１８５０年１０月在华沙所

进行的谈判，其目的是调整两国之间的关系，因为这两个国家争夺德意

志霸权的斗争，在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命以后，特别是在由于黑森选帝侯

国（见注３９６）和由于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而引起了冲突之后，更加

尖锐了。尽管普鲁士同丹麦在１８５０年７月订立了柏林和约，规定要在

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恢复革命前情况，但普鲁士仍继续帮助这两个

公国同丹麦作斗争。奥地利首相施瓦尔岑堡要求允许奥地利军队圣入

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以便完全制服这两个公国，但是遭到了普鲁士

政府的反对。不愿意看到普鲁士强大并力图保持德意志封建割据状态

的尼古拉一世皇帝在华沙表示坚决支持奥地利。普鲁士和奥地利之间

的冲突，１８５０年１１月底两国政府首脑在捷克城市奥里缪茨（奥洛摩

茨）举行会谈时得到了解决。按照１８５０年１１月２９日签署的奥里缪茨

协定，普鲁士被迫放弃它要主宰德意志的贪求，并且在什列斯维希—霍

尔施坦和黑森选帝侯国问题上向奥地利让了步。由于签署了这一协定，

派奥地利的一个军团前往霍尔施坦。——第５４０页。

４９０ 指１８２５年１０月１６日（４日）俄国驻法国大使波茨措 迪 博尔哥给总理

大臣８涅谢尔罗迭伯爵的紧急报告。这个紧急报告是对１８２５年８月１８

日（６日）涅谢尔罗迭按亚历山大一世的指示草拟的通令的答复，通令

征询俄国驻外使节对西方强国在东方问题上所采取的对俄政策的实质

和对俄外交路线的意见。——第５４１页。

４９１ ＴｈＬａｐｉｎｓｋｉ《ＦｅｌｄｚｕｇｄｅｒＵｎｇａｒｓｃｈｅｎＨａｕｐｔａｒｍｅｅｉｍＪａｈｒｅ１８４９》

Ｈａｍｂｕｒｇ，１８５０——第５４４页。

４９２ ＢＳｚｅｍｅｒｅ《Ｈｕｎｇａｒｙ，ｆｒｏｍ１８４８ｔｏ１８６０》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６０——第５４５

页。

７７８注  释



４９３ 指的是“斯拉夫各国”地图，是捷克斯拉夫学家巴维尔·约瑟夫·沙法

里克为他的“斯拉夫民族志”（《Ｓｌｏｖａｎｓｋｙ′ ｎáｒｏｄｏｐｉｓ》）一书绘制的，

该书出版于１８４２年。——第５４８页。

４９４ “思想和行动”（《ＰｅｎｓｉｅｒｏｅｄＡｚｉｏｎｅ》）是由马志尼主编的意大利资产

阶级民主派的机关报；１８５８—１８５９年在伦敦出版，１８６０年在罗迦诺和

热那亚出版，每月两次。

下面引证的马志尼的宣言，由马克思译成了英文，并加上了简短的

引言发表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１３卷第４０６—４１２页）。——第５５０页。

４９５ “路易之歌”是中世纪一位无名诗人的诗作，用法兰克方言写于九世纪

末。该诗是献给西法兰克王路易三世的颂词，赞扬他在８８１年打败了诺

尔曼人。——第５５１页。

４９６ １８４９年６月１１日，小资产阶级民主派领袖赖德律 洛兰在立法议会上

提议把路易·波拿巴总统和他的部长们交付法庭审判，因为他们违背

宪法，即派法国军队包围罗马，以便消灭罗马共和国和恢复教皇的世俗

权力。议会中保守的多数派否决了这一提议之后，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企

图在１８４９年６月１３日组织抗议违背宪法的大规模游行示威。游行示

威被政府军队驱散。山岳党——立法议会中的小资产阶级党团——的

一些著名活动家被剥夺了议员的权利并遭到了迫害；其中一部分流亡

国外。６月１３日事件暴露了山岳党领袖们的犹豫不决以及他们领导人

民群众革命运动的无能为力（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７卷第

３９—７３页）。——第５５２页。

４９７ “小拿破仑”是维克多·雨果在１８５１年法国立法议会会议上发表演说

时给路易·波拿巴起的绰号；１８５２年，雨果的抨击性著作“小拿破

仑” （《ＮａｐｏｌéｏｎｌｅＰｅｔｉｔ》）问世以后，这一绰号得到了广泛的流

传。——第５５４页。

４９８ １８５２年法国政府制定了一个从非洲（包括葡属非洲领地）把黑人迁移

到法属西印度殖民地种植场去劳动的计划。这个实际上恢复了奴隶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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卖的计划的实行，引起了法国和葡萄牙之间的冲突。——第５５５页。

４９９ 马克思所指的《ｌｏｉｓｄｅｓｕｒｅｔéｐｕｂｌｉｑｕｅ》（社会治安法）即１８５８年２月

１９日由立法团通过的所谓“嫌疑犯处治法”。该法律授予政府和皇帝以

无限权力，可以把一切敌视第二帝国制度的嫌疑分子流放到法国和阿

尔及利亚各地去，或者驱逐出法国领土。——第５５５页。

５００ １８５８年１月２７日的命令，按照西班牙（在西班牙，军区的司令——镇

守司令握有绝对权力）的榜样，把第二帝国的领土划分为五个军区，分

别由元帅管辖。

关于摄政和建立枢密院的命令是在１８５８年２月１日，在奥尔西尼

行刺拿破仑第三以后不久颁布的。佩利西埃为枢密院成员之一，如果皇

太子即位时年岁尚幼，枢密院就成为摄政会议。——第５５６页。

５０１ 拿破仑第三是拿破仑第一的弟弟，即１８０６—１８１０年期间占据荷兰王位

的路易·波拿巴的儿子。马克思称拿破仑第三为“奥斯特尔利茨会战的

侄子”，是暗示下面这个事实，即１８５１年十二月二日的政变正好安排在

拿破仑第一粉碎了同盟国俄奥军队的奥斯特尔利茨会战（１８０５年１２

月２日）的周年纪念日。——第５５６页。

５０２ 曾发表文章谴责第二帝国制度的法国政论家蒙塔郎贝尔，在１８５８年底

受到了法庭审讯。拿破仑第三赦免了被告，但是，蒙塔郎贝尔拒绝赦免，

要求宣判无罪。马克思讽刺地把这个案件比作是对十七世纪英国资产

阶级革命的卓越活动家之一约翰·汉普敦的审讯，汉普敦在１６３６年曾

拒绝向皇家收税官交纳未经下院批准的赋税——“造船费”。对汉普顿

的审判案大大促进了英国社会中反对专制政体的反对派的壮大。

蒲鲁东于１８５８年在布鲁塞尔出版了“教会所恪守的正义”（《Ｌａ

ＪｕｓｔｉｃｅｐｏｕｒｓｕｉｖｉｅｐａｒＬＥｇｌｉｓｅ》）这本小册子，在小册子中，蒲鲁东把

波拿巴王朝和奥尔良王朝作了对比以后，认为奥尔良王朝宣布的带有

关于必须进行一些民主改革的保留条件的管理原则比较好。马克思讽

刺地把这些保留条件比作是Ａｃｔｅａｄｄｉｔｉｏｎｅｌ（补充条例）是拿破仑第一

在他从厄尔巴岛回来以后于１８１５年在法国实行的宪法条例。——第

５５６页。

９７８注  释



５０３ 指１８５８年３月６日在索恩河岸夏龙发生的军队的共和主义发动，发动

遭到了失败。——第５５６页。

５０４ 因法国政府曾指责英国允许政治侨民避难，故帕麦斯顿在法国的威胁

下于１８５８年２月在下院提出了一个外侨管理法案。根据这一法案，参

加阴谋活动的外国人，同英国人一样，要受到严厉的惩罚。这个法案在

群众抗议运动的压力下被下院否决了，帕麦斯顿也被迫辞职。——第

５５６页。

５０５ 指１８５８年７月法国皇帝拿破仑第三和撒丁政府首脑卡富尔在普仑贝

尔（法国）签订的一项关于法国和撒丁王国（皮蒙特）在对奥地利作战中

结成同盟的秘密协定。拿破仑第三答应给卡富尔以军事援助，以便使伦

巴第和威尼斯摆脱奥地利的统治并把它们并入撒丁王国，王国应为此

把萨瓦和尼斯割让给法国。在普伦贝尔会晤期间，决定了法国和撒丁对

奥地利作战的问题，这场战争爆发于１８５９年４月（见注３２４）。

１８５８年秋，帕麦斯顿（他当时领导反对得比—迪斯累里托利党内

阁的辉格党反对派）应拿破仑第三的邀请，到贡比臬去阐明他对行将爆

发的法国反对奥地利的战争的态度。在会见时，帕麦斯顿并不反对把奥

地利人从意大利赶出去。——第５５７页。

５０６ 暗指 １８３９年 在 巴黎 出 版 的路 易 · 波 拿 巴“拿 破 仑 观 念”

（ＮａｐｏｌéｏｎＬｏｕｉｓＢｏｎａｐａｒｔｅ《Ｄｅｓｉｄéｅｓｎａｐｏｌéｏｎｉｅｎｎｅｓ》Ｐａｒｉｓ，１８３９）

一书。——第５５８页。

５０７ “经济学家”（《ＴｈｅＥｃｏｎｏｍｉｓｔ》）是英国的经济和政治问题周刊，１８４３

年起在伦敦出版，大工业资产阶级的机关刊物。——第５５８页。

５０８ 《Ｎａｐｏｌéｏｎ Ⅲ ｅｔｌａ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ｒｏｕｍａｉｎｅ》Ｐａｒｉｓ，１８５９ —— 第

５６１页。

５０９ 艾·阿布“一八六○年的普鲁士”１８６０年巴黎版（ＥＡｂｏｕｔ《ＬａＰｒｕｓｓｅ

ｅｎ１８６０》Ｐａｒｉｓ，１８６０）。——第５６１页。

５１０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ｅｎｃｅｓｅｃｒèｔｅｅｔｃｏｎｆｉｄｅｎｔｉｅｌｌｅｄｅＮａｐｏｌéｏｎ》７ｖｏｌｓＰａｒｉ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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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１７——第５６２页。

５１１ 马克思用腊肠阅兵来讥讽路易·波拿巴总统于１８５０年１０月１０日在

萨托里平原（凡尔赛附近）举行的总阅兵。在总阅兵时，路易·波拿巴用

腊肠、冷盘野味、香槟酒和雪茄烟款待士兵和军官们，企图借此收买军

队，以便来日发动政变。

  关于波拿巴的意大利战争和远征埃及，见注８０和８２。

  关于路易·波拿巴的斯特拉斯堡冒险和远征布伦，见注３４４。

  雾月十八日——见注８３。——第５６２页。

５１２ 指巴黎条约，即１８５６年３月３０日由法国、英国、奥地利、撒丁、普鲁士

和土耳其的代表为一方和俄国代表为另一方在巴黎会议上所签订的和

约，也就是结束了１８５３—１８５６年的克里木战争的和约。在战争中遭到

失败的俄国应当让出多瑙河河口和南贝萨拉比亚的部分地区，放弃对

多瑙河各公国的保护权，同意黑海中立化，即禁止外国的军舰通过海

峡，同意俄国和土耳其在黑海不能有海军军械库和舰队；俄国把卡尔斯

归还给土耳其，以此来换回联军在克里木所占领的塞瓦斯托波尔和其

他城市。在会议上，法国不支持英国要高加索脱离俄国的要求，不支持

奥地利要贝萨拉比亚并入土耳其的要求。在会议上形成的法俄两国的

接近，后来有了加强。——第５６２页。

５１３ 巴赞库尔“塞瓦斯托波尔陷落前的克里木远征”第１—２卷（Ｂａｚａｎ

ｃｏｕｒｔ《ＬＥｘｐéｄｉｔｉｏｎｄｅＣｒｉｍéｅｊｕｓｑｕàｌａｐｒｉｓｅｄｅＳéｂａｓｔｏｐｏｌ》Ｔｏｍｅｓ

Ⅰ—Ⅱ）。第一版１８５６年出版巴黎。——第５６２页。

５１４ 三十年战争——见注３９。——第５６８页。

５１５ 暗指１７９７年１０月１７日的康波福米奥和约——见注１５１。——第５７２

页。

５１６ 《Ｌａｐｏｌｉｔｉｑｕｅａｎｇｌａｉｓｅ》Ｐａｒｉｓ，１８６０——第５７６页。

５１７ 联邦院 是瑞士联邦议会（国会）的两院之一。另一院为国民院。——第

５７６页。

１８８注  释



５１８ 纽沙特尔（德国称作：诺恩堡）从１８１５年起是瑞士的一个州（过去是普

鲁士霍亨索伦王朝统治下的一个小公国），同时又隶属于普鲁士君主

国。由于１８４８年２月资产阶级革命的结果，纽沙特尔宣布脱离普鲁士

而成为独立的共和国。由此发生了普鲁士同瑞士共和国之间的冲突，

这一冲突于１８５６年秋在瑞士当局把得到普鲁士国王支持的、没有成功

的纽沙特尔保皇党人暴动的参加者逮捕以后，达到了特别尖锐的程度。

１８５７年春，由于其他列强（其中包括法国）的外交干涉，冲突才得到解

决；普鲁士国王不得不放弃对纽沙特尔的要求，而瑞士政府也释放了被

捕的保皇党人。——第５７７页。

５１９ 宗得崩德是瑞士七个经济落后的天主教州在１８４３年缔结的单独联盟，

目的是要反抗瑞士实行进步的资产阶级改革，维护教会和耶稣会教徒

的特权。１８４７年７月，瑞士代表会议关于解散宗得崩德的决议成了宗

得崩德１１月初向其他的州采取军事行动的导火线。１８４７年１１月２３日

宗得崩德的军队被联邦政府的军队击溃。在宗得崩德进行战争期间，反

动的西欧强国奥地利和普鲁士企图干涉瑞士，维护宗得崩德。路易 菲

力浦政府保护了宗得崩德，这实际上就是采取了支持这些强国的立场。

达普谷地是位于瑞士瓦得州和法国交界处的一个山谷。１８１４—

１８１５年维也纳会议承认它是瑞士领土，但后来法国拒绝承认这一决

定。１８６２年以前，达普谷地由于其战略意义历来是法国和瑞士必争之

地。１８６２年，瑞士把这个谷地的一部分割让给法国，从路易·波拿巴政

府得到了领土赔偿。——第５７８页。

５２０ 瑞士联邦委员会在１８５９年３月１４日发送给一些国家的照会中声称：

意大利境内一旦发生战争，瑞士将维护自己的领土不受侵犯和保持中

立，并根据维也纳会议的决议，将占领萨瓦中立地区（北萨瓦）。

宣布瑞士“永久中立”的维也纳会议，在１８１５年６月９日的最后决

议案中，宣布北萨瓦的沙布累省和弗西尼省为非中立地区，并规定，在

出现战争威胁或同瑞士为邻的各国之间发生战争的情况下，瑞士有权

用自己的武装部队占领这两个省，而责成撒丁王国在上述情况下必须

从这些省撤出自己的军队。——第５７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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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２１ 马克思引用“哀歌”（《Ｋｌａｇｅ》）作为本章的题词，这是十二世纪一位佚名

作者的一首中古德文叙事诗；马克思可能引自“尼贝龙根之歌”的附录。

“伊威恩，或狮子伴随的骑士”是中世纪德国诗人哈特曼·冯·奥

艾的一首华丽的叙事诗，该诗的基本思想是为荣誉牺牲个人幸福；作者

是根据十二世纪法国作家克雷田·德·特鲁瓦的同名小说改写成德文

的。——第５８８页。

５２２ “帝国大事记”是十二世纪的一首中古德文叙事诗，以半神话的形式叙

述了从凯撒到１１４７年的罗马和德意志帝王的历史。我们现有的该诗印

本的作者据估计是十二世纪上半叶的德国诗人康拉德。——第５８９

页。

５２３ “世纪报”（《ＬｅＳｉèｃｌｅ》）是１８３６年至１８３９年在巴黎出版的日报；十九

世纪四十年代，它反映了单纯要求温和的宪政改革的那部分小资产阶

级的观点；五十年代成了温和共和派的报纸。——第５９１页。

５２４ “立宪主义者报”（《Ｌｅ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ｎｅｌ》）是法国资产阶级的日报；

１８１５年至１８７０年在巴黎出版；在四十年代是奥尔良党人温和派的机

关报；它在１８４８年革命时期反映了聚集在梯也尔周围的反革命资产

阶级的观点；１８５１年十二月政变后成了波拿巴派的报纸。——第５９１

页。

５２５ “日内瓦评论”（《ＲｅｖｕｅｄｅＧｅｎèｖｅ》）是瑞士资产阶级报纸“日内瓦评论

和瑞士报纸”（《ＲｅｖｕｅｄｅＧｅｎèｖｅｅｔＪｏｕｒｎａｌＳｕｉｓｓｅ》）的简称。该报是激

进党的机关报，１８４２年起在日内瓦用法文出版；该报用这个名称出版

到１８６１年。在法世西第二帝国时期具有波拿巴派的倾向。１８６１年与

“瑞士民族报”合并。合并后改名“瑞士民族报”，副标题是“日内瓦评论

和瑞士报纸”。——第５９２页。

５２６ 拿破仑亲王于１８５４年在克里木指挥一个师。他没有足够的军事才能，

在军队中没有声望，因此托病力求解脱军事领导职务，而后便擅自返回

巴黎。——第５９４页。

５２７ 马克思暗指关于拿破仑第三是非婚生子的传言，他的父亲被正式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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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拿破仑第一的弟弟，荷兰国王路易·波拿巴。——第５９５页。

５２８ 国民院——见注第５１７。——第５９７页。

５２９ 昂·佩特丹“论萨瓦的合并”１８５９年巴黎版（ＡＰｅｔéｔｉｎ《Ｄｅｌａｎｎｅｘｉｏｎ

ｄｅｌａＳａｖｏｉｅ》Ｐａｒｉｓ，１８５９）。——第５９８页。

５３０ 柯利班是古代崇奉女神基别拉的祭司；他们在举行宗教仪式时奏乐舞

蹈，兴奋若狂。——第５９９页。

５３１ “祖国报”（《ＬａＰａｔｒｉｅ》）是法国的一家日报，１８４１年创刊；１８５０年该报

反映联合保皇派、即所谓秩序党的利益；１８５１年十二月二日政变以后

成了波拿巴派的报纸。——第６０２页。

５３２ ＶｅｇｅｚｚｉＲｕｓｃａｌｌａ《ＬａｎａｚｉｏｎａｌｉｔàｄｉＮｉｚｚａ》３ｅｄＮｉｚｚａ，１８６０—— 第

６０４页。

５３３ “窝州新闻”（《ＮｏｕｖｅｌｌｉｓｔｅＶａｕｄｏｉｓ》）是瑞士的一家资产阶级报纸。１７９８

年创刊，１９１４年以前在洛桑出版。

“新苏黎世报”（《ＮｅｕｅＺüｒｃｈｅｒＺｅｉｔｕｎｇ》是瑞士的一家资产阶级报

纸；１８２１年开始用这个名称在苏黎世以德文出版；在十九世纪五十至

六十年代采取了亲波拿巴的立场。——第６０４页。

５３４ 指ＳｏｃｉéｔéｇéｎéｒａｌｅｄｕＣｒéｄｉｔＭｏｂｉｌｉｅｒ（动产信用公司）——贝列拉兄弟

在１８５２年开办的一家法国大股份公司。该公司同拿破仑第三政府有密

切联系，在政府的庇护下进行投机活动。它大规模地参加了法国、奥地

利、匈牙利、瑞士、西班牙和俄国的铁路建设。１８６７年该公司破产，１８７１

年倒闭。——第６０４页。

５３５ “星期六评论”（《ＳａｔｕｒｄａｙＲｅｖｉｅｗ》）是英国保守派周刊“政治、文学、科

学和艺术星期六评论”（《ＳａｔｕｒｄａｙＲｅｖｉｅｗｏｆ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Ｓｃｉ

ｅｎｃｅａｎｄＡｒｔ》）的简称，１８５５—１９８８年在伦敦出版。——第６０６页。

５３６ 指瑞士的大学生联合会“海尔维第”，于１８５８年由阿劳、洛桑和伯尔尼

等城市的同名联合会（以伯尔尼为中心）合并而成。在瑞士的许多城市

４８８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都有带自由主义色彩的类似的联合会，而有的联合会甚至带有民主主

义的色彩（第一个“海尔维第”联合会于１８３２年在苏黎世建立）。马克思

提到的“海尔维第”联合会曾于１８５９—１８６０年反对过波拿巴派把萨瓦

划归法国的计划。

“阿尔高消息报”（《ＡａｒｇａｕｅｒＮａｃｈｒｉｃｈｔｅｎ》）是瑞士的一家资产阶

级自由派报纸，１８５４—１９１８年在阿劳（阿尔高州）出版。—— 第６１１

页。

５３７ “希望报”（《ＬＥｓｐéｒａｎｃｅ》）是波拿巴派的报纸，１８５９—１８６２年在日内瓦

出版。——第６１１页。

５３８ “比利时独立报”（《ＬＩｎｄéｐｅｎｄａｎｃｅｂｅｌｇｅ》）是资产阶级日报，１８３１年在

布鲁塞尔创刊；是自由派的机关报。——第６１３页。

５３９ “两大陆评论”（《ＲｅｖｕｅｄｅｓｄｅｕｘＭｏｎｄｅｓ》）是资产阶级的文艺政论性

的双周刊，１８２９年起在巴黎出版。——第６１４页。

５４０ “辩论日报”（《ＪｏｕｒｎａｌｄｅｓＤéｂａｔｓ》）是法国资产阶级的日报“政治和文

学辩论报”（《ＪｏｕｒｎａｌｄｅｓＤéｂａｔｓｐｏｌｉｔｉｑｕｅｓｅｔｌｉｔｔéｒａｉｒｅｓ》）的简称，１７８９

年创刊于巴黎。七月王朝时期为政府的报纸，奥尔良派资产阶级的机关

报。１８４８年革命期间，该报反映了所谓秩序党的反革命资产阶级的观

点。１８５１年政变以后成了温和奥尔良派的机关报。——第６１４页。

５４１ 联合派（《ｆｕｓｉｏｎ》——“联合”）主张拥护法国波旁王朝长系的正统派同

拥护幼系的人即奥尔良派联合。

ＣｏｌｌèｇｅｄｅＦｒａｎｃｅ（法兰西学院）是法国最早的高等学校之一；１５３０

年在巴黎建立。

Ｍｅｍｂｒｅｓｄｅｌ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ｄｅＦｒａｎｃｅ——法兰西研究院院士。法兰西研

究院是法国最高的科学和艺术机关，由包括法兰西科学院在内的许多

最重要的科学院联合组成。——第６１４页。

５４２ “欧洲评论”（《Ｒｅｖｕｅｅｕｒｏｐéｅｎｎｅ》）是波拿巴派的月刊，１８５９—１８６１年

在巴黎出版。１８６２年与“现代评论”杂志合并。——第６１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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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４３ 指普瓦提埃大街委员会，即所谓秩序党的领导机关。秩序党是法国两个

保皇派——正统派（波旁王朝的拥护者）和奥尔良派（奥尔良王朝的拥

护者）——的联合组织。这个产生于１８４８年的保守的大资产阶级的政

党，从１８４９年到１８５１年十二月二日政变期间，在第二共和国的立法议

会中一直占据领导地位。路易·波拿巴集团利用了该党反人民政策的

破产来达到波拿巴的目的。——第６１５页。

５４４ “国家报”（《ＬｅＰａｙｓ》）是法国的一家日报，１８４９年创办于巴黎；第二帝

国时期（１８５２—１８７０）是拿破仑第三政府的半官方机关报；该报有一个

小标题“帝国报”（《ＪｏｕｒｎａｌｄｅｌＥｍｐｉｒｅ》）。——第６１５页。

５４５ 科伦大教堂中有一个三圣王的圣堂，按基督教的说法，他们是到伯利恒

来朝拜刚降生的耶稣的三个星相家。根据传说，这三个星相家的遣骸就

保存在这个圣堂里（参看海涅“德国—— 一个冬天的童话”第７

章）。——第６１７页。

５４６ 鼠塔是位于宾根城下莱茵河中间的岩石上的一个塔；那里，河水经过岩

石而形成的狭窄的河身被称为宾根之穴。有人认为，塔的名称同关于美

因兹主教哈托（十世纪）的传说有关，他由于把饥饿者烧死而受到惩罚，

在这个塔中被老鼠吃掉。——第６２０页。

５４７ 见注４９１。——第６２３页。

５４８ “关于匈牙利事件的函件。１８４７—１８４９年。根据女王陛下的命令于１８５０

年８月１５日提交议会两院”伦敦版（《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ｅｎｃｅ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ｔｏｔｈｅ

ＡｆｆａｉｒｓｏｆＨｕｎｇａｒｙ１８４７—１８４９ＰｒｅｓｅｎｔｅｄｔｏｂｏｔｈＨｏｕｓｅｓｏｆＰａｒｌｉａ

ｍｅｎｔｂｙＣｏｍｍａｎｄｏｆＨｅｒＭａｊｅｓｔｙＡｕｇｕｓｔ１５，１８５０》Ｌｏｎｄｏｎ）。——

第６２５页。

５４９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８卷第４１２—４１５、４４３—４４４页。——

第６２６页。

５５０ 指意大利革命家马志尼的拥护者于１８５３年２月６日在米兰发动的、受

到匈牙利革命流亡者支持的起义。起义者大多数是意大利的爱国工人，

他们的目的是要推翻奥地利在意大利的统治。可是，由于起义是根据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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谋性策略组织的，又没有估计到现实的形势，所以很快就遭到了失败。

马克思在他的许多文章（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８卷第

５９３—５９４、５９９—６０２、６２４—６２５页）中对这次起义作了评价。—— 第

６２６页。

５５１ 欧洲民主派中央委员会是根据马志尼的倡议于１８５０年６月在伦敦成

立的。该委员会是联合各国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流亡者的组织。这个

无论在其成分上和思想立场上都极端复杂不一的组织存在得不久；由

于意大利和法国民主派流亡者之间的关系尖锐化，欧洲民主派中央委

员会于１８５２年３月实际上已经瓦解。——第６２８页。

５５２ 指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流亡中的大人物”这本小册子的手稿（见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８卷第２５９—３８０页）。——第６２８页。

５５３ 见卡·马克思“希尔施的自供”一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９

卷第４４—４８页）。——第６２８页。

５５４ 见马克思“切尔克西亚的叛徒”一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２

卷第１７９—１８０页）。——第６２９页。

５５５ “君士坦丁堡报”（《ＪｏｕｒｎａｌｄｅＣｏｎｓｔａｎｔｉｎｏｐｌｅ》）是一家土耳其报纸，从

１８４６年起用法文出版，由土耳其政府给予津贴，是一个半官方报纸，同

时也是法国影响在土耳其的传播者。每月出版六次。——第６２９页。

５５６ 见卡·马克思“历史上有趣的一页”一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

第１２卷第５０８—５１５页）。——第６２９页。

５５７ 宗教条约是天主教会的首脑罗马教皇与某些国家的政府签订的条约，

这一条约确定了天主教会在国家中的地位与特权。根据１８５５年奥地利

和罗马之间签订的宗教条约，奥地利的天主教会获得了自治权、与罗马

直接联系的权利、承受财产的权利，设立了最高宗教检查机构并对学校

施加巨大的影响。——第６３１页。

５５８ 指奥地利皇帝弗兰茨 约瑟夫１８６０年１０月２０日颁布的十月宣言，宣

言准许帝国的各民族区享有某种自治权。宣言对联邦国家制度的拥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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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特别是对匈牙利人作了不彻底的让步，但对集权派、主要是奥地利德

意志人来说，则是对立的。然而，翌年初，十月宣言就由于颁布了１８６１

年２月２６日的特许状而被取消，后者重新提出了奥地利帝国的集中制

原则。——第６３５页。

５５９ 《Ｉｎｕｓｕｍｄｅｌｐｈｉｎｉ》——直译是：“供皇太子用”，转意是：经过删削、篡

改。１６６８年，为法国的王位继承者（皇太子）出版了一批古代经典作家

的作品，书中“可非难”之处均被删去，此后，这一用语便流传起

来。——第６３５页。

５６０ １８４９年８月１３日，匈牙利革命军队在维拉戈什向尼古拉一世派往匈

牙利镇压革命的沙皇军队投降，虽然匈牙利军队还有力量继续作战并

拥有相当可观的资源，但是，军队总司令戈尔盖，为了匈牙利贵族中的

反革命分子和温和的自由派分子的利益而叛变投降。——第６３５页。

５６１ 见注２６１。——第６３６页。

５６２ 《Ｌａｉｓｓｅｚａｌｌｅｒｅｔｌａｉｓｓｅｚｆａｉｒｅ》——“听之任之”——是资产阶级自由贸

易派经济学家的信条，他们主张贸易自由，主张国家不干涉经济范围内

的任何事务。——第６４２页。

５６３ “国民报”（《ＬｅＮａｔｉｏｎａｌ》）是１８３０年至１８５１年在巴黎出版的一家法国

日报；是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派的机关报。——第６４２页。

５６４ “布勒斯劳报”（《ＢｒｅｓｌａｕｅｒＺｅｉｔｕｎｇ》）是１８２０年在布勒斯劳（弗罗茨拉

夫）创立的德文日报，十九世纪五十至六十年代奉行保守派的方

针。——第６４７页。

５６５ 见卡·马克思“柏林‘国民报 致初选人”一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

文版第６卷第２３４—２４６页）。

席尔达——城市名称，该城居民——席尔达人是十六世纪末流传

在德国民间的同名故事（《Ｓｃｈｉｌｄｂüｒｇｅｒ》）里所描写的人物，他们是庸人

的无知和愚蠢的象征。——第６４８页。

５６６ “新莱茵报”用这一称呼来讽刺“国民报”的读者，暗指当时一本名著的

副标题：卡·罗泰克“从历史认识的萌芽时期到现在的全部历史；供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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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力的历史之友参考”１８１３—１８１８年夫赖堡和康斯坦茨版（ＫＲｏｔ

ｔｅｃｋ《Ａｌｌｇｅｍｅｉｎｅ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ｅｖｏｍＡｎｆａｎｇｄｅｒｈｉｓｔｏｒｉｓｃｈｅｎＫｅｎｎｔｎｉβ

ｂｉｓａｕｆｕｎｓｅｒｅＺｅｉｔｅｎ；ｆüｒｄｅｎｋｅｎｄｅ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ｓｆｒｅｕｎｄｅ》Ｆｒｅｉｂｕｒｇｕｎｄ

Ｋｏｎｓｔａｎｚ，１８１３—１８１８）。——第６４８页。

５６７ 这一首两行的短诗是马克思从英国诗人亚历山大·波普于１７２８—

１７４３年所写的讽刺诗集“邓斯之歌”（《Ｄｕｎｃｉａｄ》）第一册中引来的。诗

集的名字来自英语《ｄｕｎｃ》，意即：蠢货、笨蛋。作家在诗中辛辣地描绘

了他的论敌，把他们安顿在Ｄｕｌｎｅｓｓ（愚昧）的王国里。启蒙运动时期最

重要的主题：理智对愚昧和野蛮的斗争是“邓斯之歌”的基础。——第

６４９页。

５６８ “新奥得报”（《ＮｅｕｅＯｄｅｒＺｅｉｔｕｎｇ》）是德国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日报，

１８４９—１８５５年在布勒斯劳（弗罗茨拉夫）以本名出版。该报是在１８４６

年出版的天主教反对派的“奥得总汇报”（《ＡｌｌｇｅｍｅｉｎｅＯｄｅｒＺｅｉ

ｔｕｎｇ》）编辑部发生分裂之后于１８４９年３月创办的。“新奥得报”采取了

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方针，在五十年代，它被认为是德国最激进的报纸，

受到了政府机关刊物的迫害。报纸的领导人是资产阶纸民主主义者泰

梅、施泰因和埃尔斯纳（后者从１８５５年９月起任该报主编）。１８５５年马

克思是该报驻伦敦的通讯员。——第６５０页。

５６９ “西里西亚报”（《ＳｃｈｌｅｓｉｓｃｈｅＺｅｉｔｕｎｇ》）是德国的一家日报，从１７４２年

起在布勒斯劳出版；在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命前夕和革命期间是君主立

宪集团的机关报。——第６５０页。

５７０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６卷第３５５—３５６页（“施泰因”一文）。

协商派议会（协商议会）即普鲁士国民议会，１８４８年５月为“同国

王协商”制定宪法在柏林召开。１８４８年１２月普鲁士政变时被解散。

钦定宪法是在１８４８年１２月５日解散普鲁士国民议会的同时颁布

的。根据这个宪法，实行两院制，第一议院因年龄和财产资格的限制变

成了享有特权的“贵族院”；根据１８４８年１２月６日的选举法，只有所谓

“独立的普鲁士人”才有资格参加选举第二议院议员的两级选举。按照

宪法，国王享有广泛的权力，并且明文规定，可以修改宪法条文，这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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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利了反革命势力以后的进攻。——第６５１页。

５７１ １８４９年４月２８日，勃兰登堡—曼托伊费尔政府解散了普鲁士国民议

会第二议院，这个议院是根据１８４８年１２月５日的反民主的钦定宪法

选举出来的。解散的原因是：在第二议院里有相当数量的反对派分子，

特别是他们赞成法兰克福全德国民议会制定的帝国宪法。——第６５１

页。

５７２ “笨拙”（《Ｐｕｎｃｈ》）是英国资产阶级自由派的幽默周刊“笨拙，或伦敦喧

声”（《Ｐｕｎｃｈ，ｏｒｔｈｅＬｏｎｄｏｎＣｈａｒｉｖａｒｉ》）的简称，１８４１年起在伦敦出版。

“喧声”（《Ｋｌａｄｄｅｒａｄａｔｓｃｈ》）——讽刺性漫画周刊，１８４８年起在柏

林出版。——第６５１页。

５７３ 旨在限制和禁止从国外输入谷物的谷物法，是为大地主的利益而从

１８１５年起在英国实行的。工业资产阶级在贸易自由的口号下为反对谷

物法而斗争，他们终于使谷物法在１８４６年被废除。——第６５１页。

５７４ 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召开的第一届民主主义者代表大会，于１８４８年６

月１４—１７日举行。出席大会的有德国各城市的８９个民主组织和工人

组织的代表。代表大会通过决议，将一切民主团体联合起来，并为此成

立了区域委员会及其领导机关德国民主派中央委员会，会址设在柏林。

被选为中央委员会委员的有弗吕贝尔、劳、克利盖、梅因，当选为候补委

员的有拜尔霍费尔、许帖和安内克。但是由于小资产阶级领导的软弱和

动摇，德国民主运动在通过这个决议以后，仍然是涣散的和无组织

的。——第６５２页。

５７５ 马克思指爱德华·梅因的诽谤性文章“卡尔·福格特对奥格斯堡‘总汇

报 和马克思派的斗争”，载于１８６０年２月“自由射手”第１７—２１号。

“自由射手”（《ＤｅｒＦｒｅｉｓｃｈüｔｚ》）是德国的资产阶级报纸，偏重文学

和艺术，１８２５—１８７８年在汉堡出版。——第６５２页。

５７６ “九月党人”是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期间雅各宾党人的敌人对

雅各宾党人的称呼，这些人诬蔑雅各宾党人在１７９２年九月的日子里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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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残酷无情（见注１４５）。——第６５６页。

５７７ 利未人——见注２６４。——第６５９页。

５７８ Ｍａｇｉｓｔｒａｔ在德国是市政府；在英国，ｍａｇｉｓｔｒａｔｅｓ是治安法官，也是高级

警官。——第６６１页。

５７９ 艾希特纳赫的游行（确切的名称是：舞蹈游行）是中世纪以来每年圣灵

降临节在卢森堡的城市艾希特纳赫举行的游行，目的是对１３７４年猖獗

过的圣维特舞蹈病不再复发表示感谢。游行者不用普通的步伐，而是做

一些前进和后退的复杂动作。——第６６２页。

５８０ “去意大利，好啊！”１８５９年伯尔尼和日内瓦福格特出版社版（《Ｊｕｃｈｈｅ

ｎａｃｈＩｔａｌｉａ》ＢｅｒｎｕｎｄＧｅｎｆ，ＶｏｇｔｓＶｅｒｌａｇ，１８５９）。班贝尔格尔的这本

“去意大利，好啊！”在出版时并没有标明作者。——第６６３页。

５８１ 马克思讽刺地套用了唐·吉诃德的绰号愁容骑士，把芬克叫做笑容骑

士。

Ｃｈｅｖａｌｉｅｒ ｓａｎｓ ｐｅｕｒ ｅｔｓａｎｓ ｒｅｐｒｏｃｈｅ（大无畏而又无可责难

的骑士）是中世纪法国骑士比埃尔·杜·特赖耳·巴亚尔的绰号，后

来已经成为普通用语（无论在直接意义上或是在讽刺意义上）。——第

６６５页。

５８２ 马克思指弗·恩格斯的匿名小册子“波河与莱茵河”（见“马克思恩格斯

全集”中文版第１３卷第２４７—２９９页）。——第６６５页。

５８３ １８４８年７月１１日，帝国摄政约翰大公到达美因河畔法兰克福，法兰克

福国民议会的保守派为表示对他尊敬，举行宴会，芬克也出席了这次宴

会。——第６６６页。

５８４ Ｃｏｒｐｕｓｊｕｒｉｓｃｉｖｉｌｉｓ（民法大全）是调整罗马奴隶制社会的财产关系的

一部民法汇编；它是六世纪查士丁尼皇帝在位时编纂的。——第６６６

页。

５８５ 联合议会是弗里德里希 威廉四世为了获得向国外借款的保证以摆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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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困难，于１８４７年４月在柏林召集的各省等级议会的联合会议。由

于国王拒绝满足议会资产阶级多数派的最微薄的政治要求，后者拒绝

给国王以借款的保证。国王为了进行报复于同年６月解散了联合议会；

这样就加重了国内的反抗情绪，加速了德国的革命。——第６６７页。

５８６ 指德国和奥地利资产阶级在对待１８４８年维也纳十月起义（关于这次起

义，见注１１１）问题上的反革命立场。在法兰克福国民议会的多数派和

中央政权的活动中特别表现出这种立场，它们以调停为借口实际上阴

谋抵制对革命的维也纳进行援助。苏克狂热地支持了这种立场。——

第６６９页。

５８７ 见注４５６。——第６６９页。

５８８ 大名是中世纪日本的大封建主、领主诸侯。——第６７１页。

５８９ “行动内阁”是人们对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命时期从１８４８年６月执政到同

年９月的普鲁士奥尔斯瓦特一汉泽曼内阁的称呼（见弗·恩格斯的文

章“行动内阁的垮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５卷第４６０—４６２

页）。——第６７２页。

５９０ Ｉｎｕｓｕｍｄｅｌｐｈｉｎｉ——见注５５９。——第６７５页。

５９１ 指民主协会，该协会于１８４７年秋在布鲁塞尔成立。协会把无产阶级革

命者（其中主要是德国的革命流亡者）、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

的进步分子团结在自己的队伍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协会的成立起了

积极的作用。１８４７年１１月１５日，马克思当选为该协会的副主席，比利

时的民主主义者律·若特兰被推选为主席。在马克思的影响下，布鲁塞

尔民主协会成了国际民主主义运动的巨大中心之一。在法国资产阶级

二月革命时期，布鲁塞尔民主协会中的无产阶级一翼曾设法武装比利

时工人开展争取民主共和国的斗争。但在１８４８年３月初马克思被驱逐

出布鲁塞尔和协会中最革命的分子遭到比利时当局迫害以后，比利时

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就不能领导劳动群众反对君主政体的运动了。

民主协会的活动就成了更狭窄和纯地方性的了，到１８４９年，活动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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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已告停止。——第６８０页。

５９２ １８５４年３月６日至１８日在曼彻斯特召开的工人议会，是鉴于１８５３年

英国无产阶级群众性罢工运动的高涨，而由以琼斯为首的一批宪章派

分子发起建立的。这一批人早在１８５３年底（马克思在这里把这一日期

当做召开工人议会的日期是不确切的），就提出成立广泛的工人组织

“群众运动”的思想，这一组织的任务是把工联以及未加入组织的工人

联合起来，而首先是使全国各地的罢工协调起来。这一组织应当由定期

召开的工人议会领导，工人议会由没有加入组织的工人群众大会和工

联的会议选出的代表组成。在曼彻斯特召开的工人议会讨论并通过了

“群众运动”纲领，成立了由五人组成的执行委员会。被选为议会名誉代

表的马克思曾给议会写了一封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０

卷第１３３—１３４页），在３月１０日的会上宣读了这封信。马克思在信里

提出在英国建立独立的无产阶级群众性政党的任务。

但是，组织“群众运动”的尝试没有成功，因为工联的大多数领袖都

不给以支持，同时都对政治斗争抱有成见。１８５４年夏季罢工运动的低

落，也对广大工人群众参加运动产生了不利的影响。１８５４年３月以后，

工人议会再没有召开会议。——第６８１页。

５９３ 看来是指巴尔扎克的小说“失去的幻想”。——第６８２页。

５９４ ＣｏｄｅＮａｐｏｌéｏｎ（见注２４２）曾在德国西部和西南部法国人占领的地区实

行，莱茵省归并于普鲁士后在该省仍继续采用。——第６８８页。

５９５ 祖国之友协会——十九世纪五十至六十年代存在的由伦敦德国流亡者

成立的共和协会；卡·布林德、斐·弗莱里格拉特和菲·霍林格尔等人

都是该协会会员。

民族联盟——是德国自由资产阶级的一个政党，它主张在君主专

制的普鲁士领导下把德国统一成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国家（奥地利除

外）；该联盟是１８５９年９月在法兰克福的一次代表大会上建立的。联盟

的基本核心是亲普鲁士的哥达党；该党于１８４９年６月在哥达城成立，

它的成员是反革命大资产阶级的代表，即在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 威

廉四世拒绝国民议会给他加冕和国民议会左翼多数派通过关于建立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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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摄政的决议之后，退出法兰克福议会的右翼自由派。

祖国之友协会致民族联盟的“公开信”１８５９年１１月发表在德国的

一些报纸上。在这封信里，用模糊不清的说法谴责了在普鲁士领导下统

一德国的王朝计划。——第６９１页。

５９６ 奎里特——这是古罗马全权公民的正式名称。——第７１４页。

５９７ “瑞士国民报”（《Ｓｃｈｗｅｉｚｅｒｉｓｃｈｅ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Ｚｅｉｔｕｎｇ》）是一家资产阶级日

报，１８４２年起在巴塞尔出版。——第７２３页。

５９８ 席利套用了已经成为谚语的著名说法“惋惜埃及的肉锅”。据圣经故事，

当被俘的犹太人从埃及逃跑时，其中一些胆怯的人由于道路的艰难和

饥饿，开始惋惜他们做奴隶的日子，因为那时至少还可以吃饱肚

子。——第７２４页。

５９９ 希尔施的文章“间谍活动的受害者”发表于１８５３年４月１、８、１５和２２

日“美文学杂志和纽约刑法报”各号上。马克思在自己的文章“希尔施

的自供”中对这篇文章作了评价（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９卷

第４４—４８页）。——第７２６页。

６００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８卷第５１５页。——第７２８页。

６０１ 指警官维尔穆特和施梯伯合著的一本书：“十九世纪共产主义者的阴

谋”１８５３年柏林版第１册、１８５４年柏林版第２册（《Ｄｉｅ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ｔｅｎ

ＶｅｒｓｃｈｗｏｒｕｎｇｅｎｄｅｓｎｅｕｎｚｅｈｎｔｅｎＪａｈｒｈｕｎｄｅｒｔｓ》Ｂｅｒｌｉｎ，ＥｒｓｔｅｒＴｈｅｉｌ

１８５３，ＺｗｅｉｔｅｒＴｈｅｉｌ１８５４）。该书的第一册叙述了工人运动的“历史”（它

是警察的指南），在它的附录中转载了若干落到警察手里的共产主义

者同盟的文件。第二册的全文是一份同工人运动和民主运动有联系的

人的“黑名单”以及他们的履历表。——第７３４页。

６０２ 马克思指约·魏德迈和阿·克路斯的声明“致‘纽约刑法报 编辑部”，

这篇声明载于１８５３年１１月２５日“纽约刑法报”。——第７３６页。

６０３ 见卡·马克思的抨击性文章“高尚意识的骑士”（“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中文版第９卷第５３７—５７１页）。——第７３６页。

４９８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６０４ “社会辩论报”（《ＬｅＤéｂａｔｓｏｃｉａｌ》）是比利时的一家日报，它是资产阶级

激进派和民主派的机关报；１８４４年至１８４９年在布鲁塞尔出版。——

第７４７页。

６０５ “寄语人民”（《ＮｏｔｅｓｔｏｔｈｅＰｅｏｐｌｅ》）是英国的一家周刊，宪章派的机关

报，１８５１—１８５２年在伦敦由厄·琼斯编辑出版。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

支持这个杂志，参加该杂志的编辑和出版工作，并且从１８５１年６月至

１８５２年４月间在这个杂志上发表了许多文章。——第７４８页。

６０６ 纽约的一家杂志“普特南氏月刊”曾经发表过恩格斯应马克思的请求而

写的一篇文章“欧洲军队”（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１卷第

４６３—５３８页），这篇文章是“纽约每日论坛报”编辑查·德纳向马克思

约的稿。在写作过程中，马克思曾帮助恩格斯，为他在英国博物馆搜集

资料。——第７４９页。

６０７ 指艾·阿布的三幕喜剧“吉耳里”。——第７４９页。

６０８ “曼彻斯特卫报”（《ＴｈｅＭａｎｃｈｅｓｔｅｒＧｕａｒｄｉａｎ》）是英国资产阶级的报

纸，是自由贸易维护者（自由贸易论者）的机关报，后来成为自由党的机

关报，１８２１年创刊于曼彻斯特。——第７５１页。

６０９ 克利希是１８２６—１８６７年巴黎的债务监狱。——第７５２页。

６１０ 指拿破仑第三为了同普鲁士摄政王威廉会晤所作的巴登 巴登之行；会

晤在１８６０年６月举行。——第７５３页。

６１１ 指西·波克罕的匿名小册子“拿破仑第三和普鲁士。一个德国流亡者对

艾德门·阿布的小册子‘一八六○年的普鲁士 的回答”１８６０年伦敦版

（《ＮａｐｏｌｅｏｎⅢ ｕｎｄＰｒｅｕβｅｎＡｎｔｗｏｒｔｅｉｎｅｓ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ｎＦｌüｃｈｔｌｉｎｇｓａｕｆ

ｄｉｅＢｒｏｓｃｈüｒｅ《Ｐｒｅｕβｅｎｉｎ１８６０》ｖｏｎＥｄｍｏｎｄＡｂｏｕｔ》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６０）。

波克罕的小册子是在马克思的协助下写成的。——第７５４页。

６１２ 马克思的这个声明没有在“人民报”和“总汇报”上发表。——第７５６

页。

５９８注  释



６１３ １８５２年１２月１１日和１８日宪章派报纸“人民报”第３２号和第３３号发

表了关于马克思的著作“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的评论。评论中

摘要引证了这一著作。——第７５７页。

６１４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３卷第５０３—５２３页（《Ｑｕｉｄｐｒｏ

ｑｕｏ》）和第６８４—６９５页（“报刊述评”）。——第７５８页。

６１５ 马克思不止一次地把这个作为传单单独发表的声明称作通告，因为他

曾经把这个声明连同１８６０年２月６日的声明（见本卷第７６５—７６６页）

一起寄给几家德国报纸。——第７６２页。

６１６ 指普鲁士政府对马克思于１８４２—１８４３年编辑的“莱茵报”实行的特别

严格的双重书报检查。——第７６９页。

６１７ 从马克思的１８６０年札记中可以看出，他曾经把这个声明寄给“自由射

手”报。但是，这家报纸没有发表这一声明。——第７７０页。

６１８ 马克思也曾经把这个声明寄给“人民报”和“改革报”。——第７７１页。

６９８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